      The Book of Secrets中文书名为“奥秘之书”，顾名思义这本书就是在谈一些奥秘的技巧。这本书是奧修在1972年10月1日至1973年11月8日, 分作5段共80場次的讲课记录，奇数天讲新内容，偶数天回答学生提问。这本书的中文版只有第三册(即33~48章，网上能找到的那本智慧奥秘就是这部分)，以及一本选集“Tantra谭崔的精神与性”。奥修常常说世上有一百一十二种静心方法，这一百一十二种静心方法就是来自于本书。这本书谈论的是Vigy  Bhaira Tantra这部经书，

奥修在书中的第一章即开宗明义的讲Vigyan的意思是“意识”、Bhairav的意思是“超越意识”、Tantra的意思是“方法”，所以这部经书即是“超越意识的方法”。这本书因为内容丰富，而且偏重于方法论，因此这本书算是奥修丛书中较受欢迎的。

讲到Tantra可能人们会联想到所谓的“双修法”，但其实本书中讲双修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或许大家不必对这本书抱有太多的幻想。Vigya Bhairav Tantra这部书由保罗黎普士翻译成英文并介绍到西方，这本英文书也由台湾的志文书版社翻译成了“禅的精髓”一书，如果有人想看看这一百一十二种静心方法是什么的话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




（1~30章翻译：纳奇卡塔）
=======================================================

Vigyan Bhairav Tantra
第1章：Tantra世界

经文：

DEVI ASKS:
OH SHIVA, WHAT IS YOUR REALITY?
WHAT IS THIS WONDER-FILLED UNIVERSE?
WHAT CONSTITUTES SEED?
WHO CENTERS THE UNIVERSAL WHEEL?
WHAT IS THIS LIFE BEYOND FORM PERVADING FORMS?
HOW MAY WE ENTER IT FULLY, ABOVE SPACE AND TIME, NAMES AND DESCRIPTIONS?
LET MY DOUBTS BE CLEARED!
女神問起：
喔，濕婆！什麼是你的實體？
什麼是這充滿驚奇的宇宙？
是什麼構成了種子？
是誰立下宇宙的輪心？
什麼是這超出形式又遍布形式的生命？
我們該如何完全進入它，超乎時間與空間，名相與表述？
讓我的疑惑一掃而空吧！

一些要注意的点。 首先，Vigyana Bhairava Tantra的世界不是思想上的，它不是哲学上的。

学说对此毫无意义。 它与技术有关 - 根本没有原理。 “Tantra”一词的意思是技术，方法，路径。 因此，这不是哲学 - 请注意。 它与智力问题和询问无关。 它不关心事物的“为什么”，它与“如何”有关； 不是“什么是真理”，而是“如何实现真理”。

Tantra意味着技术。 因此，这本经文是一篇科学的经文。 科学不关心为什么，科学关心的是方法。 这就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基本区别。 哲学问：“为什么存在？” 科学问：“如何存在？” 当您提出问题时，如何？，方法，技术，变得重要。 理论变得毫无意义； 经验成为中心。

Tantra是科学，Tantra不是哲学。 理解哲学很容易，只需要你有智力。

如果你能理解语言，如果你能明白概念，你就能理解哲学。你不需要改变；您不需要转换。作为你自己，你就可以理解哲学，但不能理解Tantra。

您将需要一个改变……确切的说，是一个蜕变。 在你变得不同之前无法理解Tantra，因为Tantra不是一个智力上的见解，而是一种体验。除非你能接受、准备好、容易受到这种体验的影响，否则它不会降临到你身上。

哲学与思想有关。 只需要你的头就够了； 你的整体体不需要。 Tantra需要整体。 这是一个更深入的挑战。 您将必须完全进入它。 这不是零碎的。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心态来接受它。 因此，女神显然问了哲学上的问题。 Tantra始于女神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哲学上解决。

实际上，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哲学上的或完全的，先验的或亲证的。例如，如果有人问：“爱是什么？”你可以理智地处理它，你可以讨论，你可以提出理论，你可以为一个特定的假设辩护。你可以创造一个系统，一个学说——但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爱。

要创建一个学说，不需要经验。事实上，恰恰相反，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个系统。只有盲人才能很容易地定义光是什么。当你不知道自己狂妄时候。 

无知总是狂妄的，而且知道的越多越会犹豫，知道的越多您就越会感觉到下面的地面正在消失。 您知道的越多，您就越感到自己无知。 那些真正明智的人，他们变得像孩子或者像白痴一样单纯。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要有哲学，要有教条主义，要有教条——这很容易。理智地解决一个问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从存在的角度来解决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思考它，还要经历它，经历它，让自己通过它而改变——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要想知道爱，就必进入爱。这很危险，因为你不会一成不变。这种经历会改变你。当你进入爱的那一刻，你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人。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将无法认出你那张旧脸；它将不属于你。一个蜕变将会发生，会有一个断层，旧的人死了，新的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重生，第二次出生。

Tantra是非哲学的和存在主义的。因此，女神当然会问一些看似哲学的问题，但Shiva不会那样回答。因此，最好一开始就理解它；否则你会感到困惑，因为Shiva不会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女神问的所有问题，Shiva根本不会回答。但他仍然在回答！事实上，只有他回答了这些问题，没有其他人回答——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

女神问道：“您的真实本质是什么？”他不会回答。相反，他会给出一个技巧。如果女神通过这个技巧，她就会知道。所以答案是迂回的，不是直接的。他不会回答“我是谁”。他会给出一个技巧——去做，你就会知道。

对于Tantra来说，做就是知道，没有其他的知道。除非你做了一些事情，除非你改变，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去观照，除非你的智力能在完全不同的维度间穿行，否则没有答案。

“可以给出答案”都是谎言。所有的哲学都是谎言。你问一个问题，哲学就会给你答案。它让你满意或不让你满意。如果它让你满意，你就会皈依它，但你会保持原样。如果它不能让你满意，你会继续寻找其他哲学来皈依。

但你仍然还是那样，根本没有被感动，根本没有被改变。 

因此，无论您是印度教徒，穆罕默德（Mohammedan），基督徒还是耆那教徒，都没有区别。 印度教徒或穆罕默德或基督徒只是表面，背后真正的人是一样的。 只有单词或衣服不同。 要去教堂或寺庙或清真寺的人是同样的人。

只有表面不同，表面都是假象；它们是面具。在面具背后，你会发现同样的人——同样的愤怒，同样的侵略，同样的暴力，同样的贪婪，同样的欲望——一切都一样。穆罕默德的性取向与印度教徒的性取向不同吗？基督教暴力与印度教暴力不同吗？这是一样的！现实依然如此；只有衣服不同。

Tantra不关心你的衣服，Tantra关心的是你。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它会显示你在哪里。它还表明，无论你在哪里，你都看不见；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一个盲人问：“什么是光？”哲学就会开始回答什么是光。Tantra只会知道这一点：如果一个人问“光是什么？”这只表明他是盲人。Tantra将开始对这个人进行手术，改变这个人，让他能够看到。Tantra不会说什么是光。Tantra将告诉我们如何获得洞察力，如何获得看见和视力。当视力出现时，答案就会出现。Tantra不会给你答案；Tantra会给你获得答案的技巧。

现在，这个答案不会是思想上的。 如果您对盲人说些关于光的话，那就是思想上的。 如果盲人本人变得有能力看到，那才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说Tantra是存在的意思。所以Shiva不会回答女神的问题，但他会回答。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我们进入之前，你必须对它有所了解。所有的Tantra经文都是Shiva和女神之间的对话。

女神的问题和Shiva的回答。所有的Tantra经文都是这样开始的。为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老师和门徒之间的对话，而是两个恋人之间的对话。Tantra通过它象征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除非门徒和老师之间有爱，否则无法给予更深层次的教导。徒弟和师傅必须成为深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更高的、超越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种爱的语言；这个门徒必须有爱的态度。但不仅如此，因为朋友可以成为恋人。Tantra说，一个门徒的动作是接受性的，所以这个门徒必须处于女性的接受性；只有这样，事情才有可能发生。你不需要是一个女人就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但你需要有一种女性的接受态度。当女神问的时候，这意味着女性的态度在问。为什么要强调女性的态度？

男人和女人不仅身体上不同，心理上也不同。性别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差异；这也是心理学上的差异。

女性的思想意味着可接受性——完全的可接受性、臣服性、爱。一个门徒需要一种女性心理；否则将无法学习。你可以询问，但是如果您准备接受，则无法回答。 你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但仍然保持关闭。然后答案无法穿透您。 您的门关闭； 你是死的。 你不开放。

女性的接受能力意味着内在深处有子宫般的接受能力，这样你就可以接受。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暗示。一个女人不仅在接受某种东西，当她接受它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了她身体的一部分。收到一个孩子。

女人受孕； 有概念的那一刻，孩子就成为了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它不是外人。它已经被同化了。现在，孩子将不再是母亲的附属品，而是母亲的一部分。孩子不仅被接收：女性的身体开始创造；孩子开始长大了。

门徒需要子宫般的接受能力。无论收到什么，都不能作为死知识来收集。它必须在你身上生长；它一定会变成你的血液和骨头。现在，它必须成为一部分。它必须生长！这种增长会改变你，会改变你——接收者。这就是Tantra使用这种形式的原因。每一篇经文都是从女神问一个问题开始，Shiva回答。女神是Shiva的配偶，是Shiva女性的一部分。

还有一件事。。。。现在现代心理学，特别是深度心理学，认为男人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没有人只是男性，也没有人只是女性；每个人都是双性。两性都有。这是西方最近的一项研究，但对Tantra来说，这是数千年来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你一定看过一些Shiva的ARDHANARISHWAR形态的图片——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概念能与之相媲美。Shiva被描绘成一半男人，一半女人。

所以女神不仅仅是一个配偶，她还是Shiva的另一半。除非一个门徒成为师傅的另一半，否则就不可能传达更高的教义，即深奥的方法。当你成为一体时，那是毫无疑问的。当你与师傅融为一体——如此完全，如此深入——没有争论，没有逻辑，没有理由。一个人只是简单地吸收；一个人变成了子宫。然后，教学开始在你身上成长，并改变你。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是用爱的语言写的。关于爱的语言也必须有所了解。语言有两种类型：逻辑的语言和爱的语言。
两者之间存在基本差异。 

逻辑语言具有攻击性、争论性和暴力性。如果我使用逻辑语言，我会对你的思想产生攻击性。我试图说服你，让你皈依，让你成为一个木偶。
我的论点是“对的”，而你是“错的”。逻辑语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我必须证明我是对，你是错误的。”我不关心你，我关心我的自我。我的自我总是“正确的”

爱的语言完全不同。我不关心我的自我；我只关心你。我不想证明什么，也不想增强我的自我。我只想帮助你。这是一种同情，帮助你成长，帮助你转变，帮助你重生。

其次，逻辑将永远是思想上的。 概念和原则将是重要的，争论也将是必须的。 相反，对爱的语言来说，它们并不重要。 容器，这个词并不重要。 内容，消息更重要。 这是一场心与心的对话，而不是一场思想与思想的讨论。这不是一场辩论，而是一场交流。

所以这是罕见的：女神坐在Shiva的腿上问，Shiva回答了。这是一场爱的对话——没有冲突，就好像Shiva在自言自语。为什么要强调爱——爱的语言？因为如果你爱上了你的导师，那么整个格式塔就会改变；它变得不同了。那你就不是在听他的语言了。而是在喝他。那么词语就无关紧要了。实际上，单词之间的沉默变得更加重要……这些是他的眼睛，他的手势，同情心，他的爱。而他所说的话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有一个固定的方法，一个结构。每一篇经文都是从女神的提问和Shiva的回答开始的。不会有争论，不会浪费言语。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事实陈述，传递信息，没有说服力，只是联系。

如果您以封闭的心态遇到Shiva神，他不会以这种方式回答您。首先，你的封闭性必须被打破。那么他就必须要有侵略性。然后你的偏见、你的成见必须被摧毁。除非你彻底洗清自己的过去，否则什么都不会给你。但他的配偶女神却并非如此；与女神同在就没有过去了。记住，当你深深地在爱中时，你的思想就停止了。没有过去；只有当下才是一切。当你在爱时，现在是唯一的时间，现在就是一切——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所以女神是开放的。没有防御——没有什么可以清除，没有什么可以摧毁。地面已经准备好了，只需要撒下一粒种子。地面不仅准备好了，而且热情、乐于接受、要求被浸渍。

因此，我们将讨论的所有这些谚语都将是电报式的。 它们只是箴言，但Shiva给出的每一段箴言所传达的信息都值一部吠陀，值一本圣经，值一本古兰经。 每个句子都可以成为伟大的经典的基础。


经典是合乎逻辑的——你必须提出、辩护、争论。这里没有争论，只有简单的爱的陈述。

第三，VIGYANA BHAIRAVA TANTRA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越意识的技术。VIGYANA意味着意识，BHAIRAVA意味着超越意识的状态，TANTRA意味着方法：超越意识的方法。这是最高的学说——没有任何学说。

我们是无意识的，所以所有的宗教教义都关注如何超越无意识，如何有意识。例如，克里希那穆提，禅宗，他们都关心如何创造更多的意识，因为我们是无意识的。那么，如何提高警惕呢？如何从无意识走向意识？

但是Tantra说这是二元性 - 无意识和有意识。 如果您从无意识转变为意识，您将从一种二元性转移到另一种二元性。 超越两者！ 除非您超越两者，否则您将永远无法达到终极，因此既不是无意识，也不是有意识的。 只要超越，只要存在。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无意识的——只要存在！这超越了瑜伽，超越了禅宗，超越了所有的教义。
“ Vigyana”是指意识，而“ Bhairava”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是一个超越的人的Tantra术语。 这就是为什么Shiva被称为Bhairava，而女神被称为Bhairavi的原因 - 那些超越了二元性的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只有爱才能给我们一个瞥见。 这就是为什么爱成为传授Tantra智慧的最基本的手段。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说只有爱是超越二元性的东西。当两个人坠入爱河时，他们越陷越深，他们是两个越来越少的人，他们就越能融为一体。当他们显然只有两个时，一个点就来了，一个峰值就达到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一体的；二元性被超越了。

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说的“上帝就是爱”才变得有意义。 否则不会。 根据我们的经验，爱与上帝最近。 这并不是说上帝是有爱的，基督徒会继续解释：“上帝对你有父爱。” 那是胡说！ Tantra会说：“上帝就是爱”。这意味着爱是我们经历中唯一最接近上帝、最接近神圣的现实。 为什么？ 因为在爱中可以感受到一体。身体仍然是两个，但身体之外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渴望性生活的原因。真正的渴望是追求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性的。在性生活中，两个身体只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欺骗性感觉，但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只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在一瞬间，两个身体忘记了彼此，感觉到了某种身体上的统一。这种渴望并不坏，但停止这种渴望是危险的。这种渴望表现出一种更深层次的渴望，即感受一体。

在爱中，在更高的层面上，内在的一方移动，融合到另一方，有一种一体的感觉。二元性消失了。只有在这种非双重的爱中，我们才能一窥Bhairava的状态。我们可以说，Bhairava的状态是绝对的爱，没有回头路，从爱的顶峰没有回头路。它保持在顶峰。

我们已经把Shiva安置在凯拉什。这只是象征性的：它是最高峰，最神圣的山峰。我们已经把它定为Shiva的住所。我们可以去那里，但我们必须下来，那里不可能是我们的住所。我们可以去朝圣。这是一次TEERTHYATRA——一次朝圣，一次旅行。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触摸到最高峰；那我们就得回来了。

在爱中，这种神圣的朝圣会发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因为几乎没有人会超越性。所以我们继续生活在山谷里，黑暗的山谷里。有时有人会走向爱情的顶峰，但后来他又退缩了，因为这太令人眩晕了。它是如此的高，而你又是如此的低，在那里生活是如此的困难。那些曾经爱过的人，他们知道不断地恋爱是多么困难。一个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这是Shiva的住所。他住在那里；这是他的家。

Bhairava生活在爱中； 那是他的居所。 当我说那是他的居所时，我的意思是现在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爱 - 因为如果您住在凯拉什（Kailash），您将不会知道这是凯拉什（Kailash），这是一个顶峰。


山峰变成了平原。Shiva没有意识到爱。我们意识到爱，因为我们生活在非爱中。因为这种反差，我们感受到了爱。Shiva是爱。Bhairava的状态意味着一个人变成了爱，而不是去爱；一个人已经成为爱，一个人生活在顶峰。山峰已成为他的居所。

如何使这一最高峰成为可能：超越二元性，超越无意识，超越意识，超越身体和灵魂，超越世界，超越所谓的MOKSHA——解脱？如何达到这个顶峰？技巧是Tantra。但Tantra是纯粹的技术，所以很难理解。首先让我们了解问题，女神在问什么。

哦，Shiva，你的真实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提出此问题呢？ 您也可以问这个问题，但它不会带有相同的含义。 因此，尝试了解女神为什么问，您的现实是什么？ 女神处于深厚的爱中。 当您处于深厚的爱中时，您第一次遇到内在的真实本质。 那么Shiva不是具体的，那么Shiva不是身体。 当你爱时，被爱的身体掉落了，消失了。具体的已经不复存在，而不可思量的已经显现。您正面临深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爱。 我们可以面对身体，可以面对脸，我们可以面对具体的，但是我们害怕面对深渊。

如果您爱一个人，如果您真的很爱，他的身体注定会消失。

在高潮，峰值的某些时刻，具体的将溶解，通过心爱的人，您将进入不可思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害怕的原因 - 它陷入了无底向的深渊。

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好奇心：哦，Shiva，您的真实本质是什么？

女神一定爱上了这种虚妄。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一定是爱这个人，着了相，现在当爱情成熟，当爱情绽放，这个人就消失了。他变得不可思量了。现在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了。哦，Shiva，你的真实实本质是什么？这是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爱情时刻提出的问题。当人们提出问题时，他们会根据被问到的想法而变得不同。

所以，在你的脑海中创造一个情境，一个问题的环境。女神一定不知所措——Shiva已经消失了。当爱情达到顶峰时，爱人就消失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思量的。你不是一个身体。你作为一个身体运动，你作为一种身体生活，但你不是一个身体。当我们从外面看到某人时，他就是一个身体。爱渗透在内心。那么我们就没有从外面看到那个人。爱可以看到一个人，就像这个人可以从内心看到自己一样。 然后具体的消失。

禅宗僧侣临济（Rinzai）在得道后问的第一件事是：“我的身体在哪里？我的身体哪去了？” 然后他开始搜索。

他跟门徒说：“去找出我的身体在哪里。我的身体丢了。”

他进入了不可思量。你也是一个不可思量的存在，但你不是直接了解自己，而是从别人的眼中了解自己。透过镜子你就知道了。有时，当你照镜子时，闭上眼睛，然后思考，冥想：如果没有镜子，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脸？如果没有镜子，就不会有脸。你没有脸；镜子给你脸。想象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你是孤独的——根本没有镜子，甚至连别人的眼睛都不是镜子。你独自一人在一个孤岛上；没有什么能反映你。那你会有脸吗？或者你会有身体吗？你不能有一个。你根本没有。我们只能通过他人来了解自己，而他人只能知道外在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它定义。

另一个禅宗神秘主义者惠海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当你失去头时，立即来找我。当你失去头时，立即来找我。当你开始感觉没有头时， 不要害怕；立即来找我。
这是正确的时机。 现在可以向您传授一些东西。

女神问Shiva，哦，Shiva，您的真实本质是什么？  -  你是谁？具体的已经消失；因此产生了这个问题。

在爱中，你以自己的身份进入对方。不是你在回答。你成为了一个，你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深渊——一个不可思量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无数个世纪以来，我们没有制作任何Shiva的雕塑和照片。我们只是在制作Shivalinga——这个符号。

Shivalinga只是一种象征。 当您爱一个人时，当您进入某人时，他就会成为一个发光的存在。 Shivalinga只是一个发光的存在，只是光环。
这就是为什么女神问，您的现实是什么？

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是什么？ 我们知道宇宙，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充满奇迹的。 孩子们知道，恋人知道。 有时诗人和疯子知道。 我们不知道世界充满了奇迹。 一切都是重复的 - 难怪，没有诗歌，只有平淡的散文。它不会在你身上创造一首歌；它不会在你身上创造舞蹈；它并没有产生内在的诗意。整个宇宙看起来都是机械的。孩子们用充满惊奇的眼睛看着它。当眼睛充满奇迹时，宇宙也充满了奇迹。

当您恋爱时，您再次变得像孩子一样。 耶稣说：“只有那些像孩子一样的人才会进入我的上帝国度。”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宇宙不是一个奇迹，那么你就不可能是虔诚的。 可以解释宇宙 - 但你的方法是科学上的。 宇宙要么是已知的，要么是未知的，但未知的随时都可能成为已知； 这不是不可知的。


只有当您的眼睛充满奇迹时，宇宙就会变得不可知，一个谜。

女神问，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是什么？突然之间，从一个私人问题跳到了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上。她问，你的真实本质是什么？ 然后突然，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是什么？

当具体的消失时，您心爱的人将变成宇宙，不可思量，无限。 突然，女神意识到她不是在问有关Shiva的问题。 她在问一个有关整个宇宙的问题。 现在，Shiva神已成为整个宇宙。
现在所有的恒星都在他体内移动，整个天空和整个空间都被他包围着。现在，他是一个伟大的包容——包罗万象

卡尔·贾斯珀斯（Karl Jaspers）将上帝定义为“包罗万象”。 

当你进入爱，进入一个深深的、亲密的爱的世界时，该人消失了，具体的也消失了，爱人变成了通往宇宙的一扇门。 您的好奇心可能是科学的，然后您必须通过逻辑来实现。 那么您一定不能思索不可思量的。 于是提防不可思量的； 然后对具体的保持满足。 科学始终关注具体的。 如果向科学思维提出了任何不可思量的东西，他会将其切成具体的 - 除非它是具体的，否则它是没有意义的。首先给它一个具体的，一个确定的事物，查询才能开始。

在恋爱中，如果有了具体的，那就没完了。 解离具体的！

当事情变得不可思量，令人眩晕、没有边界，每一个事物都进入另一个事物，整个宇宙成为一体，那么它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宇宙。

什么构成种子？ 然后女神继续前进。 从宇宙中，她继续问，什么构成种子？ 这个不可思量的，充满奇迹的宇宙，从哪里来？ 它起源于哪里？ 或者它根本没有起源？ 什么是种子？

谁是宇宙之轮的中心？ 问女神。 这个轮子一直在转动——这个巨大的变化，这个恒定的通量。但谁在把持这个轮？轴，中心，静止的中心在哪里？

她没有停下来寻求任何答案。她继续问，好像她没有问任何人，好像在自言自语。

这种超越一切有为法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如何超越空间和时间、事物的名称和描述，全然地进入它？

让我的疑惑得到清除。 

重点不是问题，而是疑惑：让我的疑惑得到清除！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问的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那么你就是在要求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样你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女神说，让我的疑虑被清除。她并不是在问答案。她要求改变自己的思维，因为无论给出什么答案，怀疑的心态都将是怀疑的心态。请注意：一个怀疑的头脑会一直是一个怀疑的头脑。

答案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我给您一个答案，并且您有一个怀疑的头脑，您会怀疑。 如果我给您另一个答案，您也会怀疑。 你有一个怀疑的头脑。 怀疑的头脑意味着您将向任何事物提出问号。

所以答案是无用的。你问我，“谁创造了世界？”我告诉你，“A”创造了世界。然后你一定会问，“谁创造了‘A’？”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回答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怀疑的心态，如何创造一个不怀疑的心态——或者说，一个值得信任的心态。所以女神说，让我的疑惑被清除。

还有两三件事。...当您提出问题时，您可能会出于许多原因。 您可能只是要确认。 您已经知道答案，您有答案，您只希望确认您的答案是正确的。

那么你的问题是假的，伪的；这不是一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因为你准备改变自己，而是出于好奇。

头脑继续质疑。 在思想中，当树叶出现在树上时，问题就来了。 那就是思想的本质 - 质疑。 因此，它继续质疑。你在质疑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有任何想法，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这是一台制造问题的机器。 因此，给它任何东西，它都会把它切成碎片，并产生许多问题。

一个问题回答了，头脑将从答案中创建许多问题。 这就是整个哲学史。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记得，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认为有一天，当他足够成熟，能够理解所有的哲学时，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回答。后来，当他80岁的时候，他说：“我的问题还在那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因为这些哲学理论，没有其他问题出现。”所以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哲学是对最终答案的探索。现在才知道，是对无尽问题的探索。”


因此，一个问题创造了一个答案和许多问题。 怀疑的头脑是问题。 女神说：“不要担心我的问题。我问了很多问题：你的真实本质是什么？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是什么？种子是什么？”

谁是宇宙之轮的中心？ 什么是超越有限的生命？ 我们如何超越时间和空间全然地进入它？ 但是不要关心我的问题。 让我的疑惑得到清除。 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在我的脑海中。我问他们只是想向你表明我的想法，但不要太在意他们。真的，答案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是...让我的疑惑得到清除。”

但是如何清除疑惑？ 任何答案吗？ 有什么答案会清除您的疑惑吗？ 思想就是疑惑。

并不是说思想疑惑，思想就是疑惑！ 除非思想溶解，否则无法清除疑惑。

Shiva会回答。 他的答案是技巧——最古老、最古老的技巧。 但你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最新的，因为它们什么都不能添加。它们是完整的——一百一十二种技术。他们接受了所有的可能性，所有清洁心灵、超越心灵的方法。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添加到Shiva的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 这本书，VIGYANA BHAIRAVA TANTRA，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无法添加任何内容；不可能添加任何内容。它详尽、完整。它是最古老的，但也是最新的。 像旧山丘一样古老，但这些方法似乎是永恒的——它们是新的，就像太阳前的露珠，因为它们是如此新鲜。

这一百一十二种冥想方法构成了改造心灵的整个科学。我们将逐一进入。我们将首先尝试在智力上理解。但要把你的智慧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师傅。把它作为理解某件事的工具，但不要继续用它制造障碍。当我们谈论这些技术时，把你过去的知识、你的知识和你收集的任何信息都放在一边。把它们放在一边——它们只是路上聚集的灰尘。

以全新的思维来面对这些方法——当然要保持警惕，但不要进行论证。

不要制造这样一种谬论：“爱争论的头脑就是警觉的头脑。”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你进入争论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意识，也失去了警觉。那你就不在这里了。

这些方法不属于任何宗教。记住，这不是印度教，就不能因为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相对论就是犹太教一样。广播和电视也不是基督教。没有人会说：“你为什么用电？这是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的思想孕育了它。”科学不属于种族和宗教，而Tantra是一门科学。所以请记住，这根本不是印度教。这些技术是由印度教徒构思的，但这些技术不是印度教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技术不会提及任何宗教仪式。不需要寺庙。你自己已经足够有一座寺庙了。你就是实验室；整个实验就是在你的内心进行。不需要信念。

这不是宗教，这是科学。 不需要信仰。 不需要相信古兰经，吠陀经，佛陀或Mahavira。 不，不需要信仰。 只有大胆的实验就足够了，实验的勇气就足够了。 那就是美。

穆罕默德可以练习，他将达到古兰经的更深层次。 印度教徒可以练习，他会第一次知道吠陀经。 耆那教徒可以练习，佛教徒可以练习； 他们不必离开宗教。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Tantra都会实现他们。无论他们选择什么道路，Tantra都会有所帮

因此，请记住这一点，Tantra是纯粹的科学。 您可能是印度教徒，穆罕默德（Mohammedan）或帕尔斯（Parsee）或任何东西 - Tantra根本不会碰到您的宗教。 Tantra说宗教是社会事件。 因此属于任何宗教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您可以改变自己，这种转变需要科学的方法论。 当你生病时，当你生病或患上肺结核或其他什么疾病时，那么你是印度人还是穆罕默德教徒都没有区别。肺结核仍然对你的印度教、伊斯兰教、政治、社会或宗教信仰漠不关心。

结核病必须科学治疗。 没有印度教结核病，没有穆罕默德结核病。

你是无知的，你处于冲突状态，你睡着了。 这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疾病。 这种疾病必须由Tantra治疗。 您无关紧要，您的信仰无关紧要。

你出生在某个地方，而其他人出生在其他地方，这只是巧合。这只是一个巧合。你的宗教只是巧合，所以不要执着于它。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改变你自己。

Tantra不是很众所周知。 即使被知道，也常被误解。

这是有原因的。一门科学越高深、越纯粹，大众明白它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们只听说过相对论的名字。过去有人说，爱因斯坦在世时，只有十二个人明白它。全世界只有十几个人能理解它。即使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很难让别人理解它，因为它太高了，超过了你的头顶。但还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技术、数学知识；需要进行培训，然后才能理解。但是Tantra更加困难，因为没有任何培训会有所帮助。 只有转变才能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永远无法被大众理解的原因。 当你不能理解一件事时，你就会误解，因为这样您就可以感觉到“好吧，我明白。” 您不能简单地保持谦虚。

其次，当您无法理解一件事时，您就开始谴责它。高傲的你不肯承认自己无法理解它，它伤害了你的自尊。你会说这件事物本身一定有问题。 然后开始虐待，开始胡说八道，然后虚荣心得到满足。

因此，Tantra不被了解。 Tantra被误解了。 它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很自然。 其次，由于Tantra超越了二元性，所以其立场是非道德的。请理解这个词：“道德的”、“不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我们理解道德，我们理解不道德，但如果某件事是非道德的，那就很难了——超越了两者。


Tantra是非道德的。 以这种方式看它…...一种药是非道德的。 它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不道德的。 如果您把它放在小偷身上，它将有所帮助； 如果您将其赠送给圣人，它将有所帮助。 它将在小偷和圣人之间没有区分。 药不能说：“这是一个小偷，所以我要杀死他，这是圣人，所以我要帮助他。” 药是科学的事情。 你是小偷或圣人是无关紧要的。

Tantra是非道德的。 Tantra说，无所谓道德 - 无所谓特定的道德。 

恰恰相反，你是不道德的，因为你有一个非常不安的头脑。所以，Tantra不规定首先你变得有道德，然后你才能练习Tantra。

Tantra说，那是荒谬的。

有人生病发烧了，医生过来说：“先把发烧降下来，先保持健康。只有这样，我才能给你吃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个小偷走到一个圣人面前，他说：“我是个小偷。告诉我如何冥想。”圣人说：“首先离开你的职业。如果你仍然是个小偷，你怎么能冥想？”

一个酒鬼来了，他说：“我是个酒鬼。我怎么能冥想？”圣人说：“第一个条件是，离开酒精，只有这样你才能冥想。”这种情况会导致自杀。这个人是酒鬼、小偷或不道德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安的头脑，一个病态的头脑。

这些都是病态思维的影响和后果，他被告知，“首先身体健康，然后你可以冥想。”但谁需要冥想呢？冥想是有药用价值的。这是一种药。

Tantra是非道德的。 它不会问你是谁。 你是人就足够了。 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是什么样，都被接受。

选择一种适合你的技术，投入你的全部能量，你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真实、真正的技术永远都是这样。如果我提出先决条件，这表明我有一种伪技术——我说，“先做这个，先不做那个，然后……”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条件，因为小偷可以改变他的行窃对象，但不能成为非小偷。

贪婪的人可以改变贪婪的对象，但他不能变得不贪婪。

你可以强迫他，也可以强迫他自己不贪婪，但这也只是因为某种贪婪。如果天堂被许诺，他甚至可能尝试不贪婪。但这就是贪婪。 天堂，Moksha-解脱、Satchitananda-存在，意识，幸福，它们将是他贪婪的对象。

Tantra说，你无法改变一个人，除非你提供真正能改变的技巧。 仅仅通过说教什么都改变不了。你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这一点。Tantra所说的都体现在世界各地——如此多的说教，如此多的道德说教，如此之多的牧师，传教士。

整个世界都充斥着他们，但一切都是如此丑陋和不道德。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把医院交给传教士，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将去那里，开始传教。他们会让每个病人感到，“你有罪！你制造了这种疾病；现在改变这种疾病。”如果传教士被送到医院，医院的情况会如何？和整个世界的状况一样。

传教士继续传教。他们继续告诉人们，“不要生气”，但没有给出任何技巧。我们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教导，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在说什么？我很生气，你只是简单地说，‘不要生气。’这怎么可能？当我生气时，意味着‘我’很生气，而你只是告诉我，‘不要愤怒。’所以我只能压抑自己。”

但这会引起更多的愤怒。这会产生负罪感——因为如果我试图改变而不能改变自己，那就会产生自卑感。这让我感到内疚，我没有能力，我无法战胜我的愤怒。没有人能赢！你需要某些武器，你需要某些技巧，因为你的愤怒只是精神不安的表现。
改变不安的内心，外放的将会改变。 愤怒只是显示了内在。 更改内部外在也会跟着改变。

因此，Tantra不关心您所谓的道德。


实际上，强调道德是卑鄙的、有辱人格的；这是不人道的。如果有人来找我，我说，“先别生气，先别做爱，别这样那样”，那么我就是不人道的。

我说的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不可能会让那个男人感到内心的卑鄙。他会开始感到自卑；在他自己看来，他内心会被贬低。如果他尝试不可能的事情，他就会失败。当他失败时，他会确信自己是个罪人。

传教士们已经让全世界相信“你们是罪人”。这对他们有好处，因为除非你们被说服，否则他们的职业就无法继续。你们一定是罪人：只有这样，教堂、寺庙和清真寺才能继续繁荣。你的罪恶就是他们的成功。你的罪恶感是所有最高教会的基础。你越是有罪，教堂就会越来越高。它们建立在你的罪恶感、罪恶感和自卑感之上。因此，他们创造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人性。

Tantra并不关心你所谓的道德，你的社会礼仪等等。这并不意味着Tantra说自己不道德——不！Tantra对你的道德漠不关心，以至于Tantra不能说自己是不道德的。Tantra教给你改变思维的科学技术，一旦思维不同，你的性格就会不同。

一旦你的结构基础发生变化，你的整个大厦就会有所不同。

由于这种不道德的态度，你们所谓的圣人不能容忍Tantra，他们都反对它——因为如果Tantra成功了，那么所有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胡说八道都必须停止。

看到这里：基督教非常反对科学进步。为什么？只是因为如果科学进步在物质世界中存在，那么科学在心理和精神世界中也会渗透的时间就不远了。因此，基督教开始与科学进步作斗争，因为一旦你知道你可以通过技术改变物质，那么你就很快就会知道你可以用技术改变思想——因为思想只不过是微妙的物质。

这是Tantra的主张，即思维只不过是一种微妙的物质；它可以被改变。一旦你有了不同的思维，你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你是透过思维看的。你所看到的世界，你之所以看到，是因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改变思维，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没有终结。。。这是Tantra的终极目的，带来一种没有思维的状态。然后观察世界但没有观察者。当观察者不在时，你面前的才是真实的，因为现在没有人在你和真实之间。什么都不能被扭曲。

所以Tantra说，当没有思维的时候，那就是一个Bhairava的状态——一种没有思维的状态。

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就像这样。如果你有思维，你就继续创造一个世界；你继续强调，投射。所以，先改变思维，然后从有思维变成没有思维。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可以帮助每一个人。任何特定的方法都可能对你没有用处。这就是为什么Shiva会继续讲述许多方法。选择任何一种适合你的方法。不难知道哪一种适合你。


我们将尝试了解每种方法，以及如何为自己选择一种可以改变你和你思维的方法。这种理解，这种理智的理解将是基本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是结束。

无论我在这里谈论什么，都可以试试。

真的，当你尝试正确的方法时，它会立竿见影。所以我每天都会在这里继续讨论这些方法。你试试看。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回家试试。正确的方法，只要你碰到它，只需点击一下。有些东西在你身上爆炸，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方法。”但需要努力，你可能会惊讶于突然有一天一种方法抓住了你。

所以，当我在这里谈论的时候，与此同时，继续玩这些方法。我说玩是因为你不应该太认真。玩吧！有些东西可能适合你。如果找到适合你的，那就认真一点，然后深入进去——真诚地全然地投入进去。

但在此之前，请尽情玩耍。

我发现，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的思维会更加开放。当你是认真的时候，你的思想并不是那么开放；它是关闭的。所以就玩吧。不要太认真，只要玩就行了。这些方法很简单，你可以直接使用它们。

采取一种方法，至少玩三天。如果它给你一种亲和力，如果它给了你一种幸福感，如果它让你觉得这是为你准备的，那就认真对待它。然后忘记其他人，不要用其他方法。坚持下去——至少坚持三个月。奇迹是可能的。唯一的问题是技术必须适合你。如果这项技术不适合你，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

你可以带着它一起生活下去，但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如果这个方法适合你，那么即使三分钟也足够了。

因此，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对你来说可能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也可能只是一种倾听——这取决于你。我将从尽可能多的角度继续描述每种方法。如果你觉得它有亲和力，就用它玩三天。如果你觉得它很合适，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点击，那就继续做三个月。

生命是一个奇迹。如果你还不知道它的奥秘，那只能表明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技巧。

Shiva提出了一百一十二种方法。这些都是可能的方法。如果没有任何效果，没有感觉到适合你，那就没有什么方法留给你了——记住这一点。然后忘记灵性，快乐起来。这不适合你。

但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所有已经过去的时代和所有尚未到来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个人，也永远不会有一个人能说：“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对我来说都没用。”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

每一种思维方式都被考虑在内。每一种可能的心智类型都被赋予了Tantra的技巧。其中有许多技巧未曾适合过任何人，它们是为了未来人准备的。也有很多不适合现代人；它们是为古代人准备的。但不要害怕。有很多方法适合你。

所以我们将从明天开始这段旅程。

结束。






=======================================================



第二章：瑜伽之路和Tantra之路

有很多问题。

第一：

问题1传统瑜伽和Tantra之间有什么区别？

它们是一样的吗？

Tantra和瑜伽基本上是不同的。他们达到了相同的目标；然而，他们的道路不仅不同，而且相反。因此，必须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瑜伽过程也是一种方法论；瑜伽也是一种技巧。瑜伽不是哲学，就像Tantra一样——瑜伽取决于行动、方法和技巧。瑜伽也是通过做而达成，但过程不同。在瑜伽中，一个人必须战斗；这是战士的道路。在Tantra的道路上，一个人根本不需要战斗。相反，一个人必须放纵自己——但要保持觉知。

瑜伽是有意识的压制；Tantra是有意识的放纵。Tantra说，无论你是什么，终极都不是与之对立的。它是一种成长；你可以成长为终极。你和真实之间没有对立。你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斗争，不需要冲突，不需要反对自然。你必须利用自然；你必须使用任何你想要超越的东西。

在瑜伽中，你必须与自己抗争才能超越。在瑜伽中、世界和解脱——你是怎样的人和你能成为怎样的人——是两件对立的事情。压抑、抗争、化解原本的你，这样你才能达到你所能成为的 。

在瑜伽里，超越是一种死亡。你必须为你的真实存在而死才能获得新生。

在Tantra看来，瑜伽是一种深深的自杀。你必须杀死你天生的自我——你的身体，你的本能，你的欲望，一切。而Tantra说接受你自己。这是一种深深的接受。不要在你和真实之间，在世界和涅槃之间制造隔阂。不要产生任何间隙。Tantra没有缺口；不需要死亡。为了你的重生，不需要死亡，而是一种超越。为了这种超越，利用你自己。



例如，性是存在的，基本的能量——你生来就具有的基本能量。你的存在和身体的基本细胞是性的，所以人类的思维围绕着性。对于瑜伽，你必须与这种能量对抗。通过战斗，你在自己身上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中心。你战斗得越多，你就越能融入不同的中心。那么性不是你的中心。与性作斗争——当然，有意识地——会在你身上创造一个新的存在中心，一种新的重点，一种全新的结晶。那么性将不是你的能量。你将创造你与性斗争的能量。一种不同的能量将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存在中心。

对于Tantra，你必须使用性的能量。不要与它斗争，改变它。不要从敌意的角度思考，对它友好。这是你的能量。这并不邪恶，也不坏。

每一种能量都是自然的。它可以为你使用，也可以用来对付你。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方块，一个障碍，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台阶。它是可以使用的。使用得当，它变得友好；如果使用不当，它就会成为你的敌人。但它两者都不是。能量只是自然的。当普通人在使用性时，它变成了敌人，这会摧毁他；他只是沉浸其中。

瑜伽采取了对立的观点——与普通的思维对立。普通的思维正在被自己的欲望摧毁，所以瑜伽说停止欲望，变得无情。与欲望作斗争，在你身上创造一种无欲的融合。

Tantra说要意识到欲望；不要制造任何争斗。带着全然的清醒进入欲望，当你带着全然的觉知进入欲望时，你就会超越它。

你已经融入其中，但仍然没有融入其中。你经历了它，但你仍然是一个局外人。

瑜伽很有吸引力，因为瑜伽与普通思维正好相反，所以普通思维可以理解瑜伽的语言。你知道性是如何毁灭你的——它是如何摧毁你的，你是如何像奴隶一样，像木偶一样继续围绕它旋转的。根据你的经验，你知道这一点。因此，当瑜伽说要与之对抗时，你会立刻理解这种语言。这就是瑜伽的吸引力，很容易吸引人。





Tantra不可能那么容易吸引人。这似乎很难：如何在不被欲望淹没的情况下进入欲望？如何在有意识、有充分意识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普通人变得害怕。

这看起来很危险。并不是说它很危险；你对性的任何了解都会给你带来这种威胁。你了解自己，你知道如何欺骗自己。你很清楚你的头脑是狡猾的。你可以在欲望中、在性中、在任何事情中移动，你可以欺骗自己，说你是在充分意识的情况下移动的。这就是你感到危险的原因。

危险不在Tantra；而在于你。瑜伽的吸引力是因为你，因为你平常的心态，你压抑性、渴望性、沉迷性的心态。

因为普思维对性是不健康的，所以瑜伽很有吸引力。有了更好的人性，有了健康的性生活——自然、正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不正常，也不自然。我们完全不正常，不健康，真的很疯。但因为每个人都和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

疯是如此正常，以至于不疯可能看起来很不正常。佛陀是不正常的，耶稣在我们中间也是不正常的。他们不属于我们。这种“正常”是一种疾病。这种“正常”的思维创造了瑜伽的吸引力。如果你自然地进行性行为——周围没有哲学，没有支持或反对的哲学——如果你的性行为就像动你的手和眼睛一样；如果它被完全接受为一种自然的东西，那么Tantra就会有吸引力。只有这样，Tantra才能对许多人有用。

但Tantra的日子即将到来。Tantra迟早会在大众中第一次爆发，因为第一次的时机成熟——自然发生性行为的时机成熟。

爆炸可能来自西方，因为弗洛伊德、荣格、赖希，他们已经做好了铺垫。他们对Tantra一无所知，但他们已经为Tantra的进化奠定了基础。西方心理学已经得出结论，人类的基本疾病是围绕性的，人的基本精神错乱是以性为导向的。

所以，除非这种对性的态度被消除，否则人就不可能是自然的、正常的。人之所以犯错，仅仅是因为对性的态度。不需要任何态度。只有这样，你才是天生的。你对自己的眼睛持什么态度？他们是邪恶的还是神圣的？你是支持你的眼睛还是反对他们？没有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眼睛是正常的。





带着一些态度——认为眼睛是邪恶的。那就很难看清了。然后，看到会呈现出与性行为相同的问题形状。然后你会想看，你会渴望看，你也会渴望看。但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感到内疚。

每当你看到你会感到内疚，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你犯了罪。你想杀死你的视觉工具；你想毁掉你的眼睛。你越想摧毁他们，你就会变得越以眼睛为中心。然后你将开始一个非常荒谬的活动。你会想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同时你会感到越来越内疚。性中心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Tantra说，接受你是什么。这是基本的注意事项——完全接受。只有完全接受，你才能成长。然后利用你所有的能量。你如何使用它们？接受它们，然后找出这些能量是什么——什么是性，这种现象是什么。我们并不熟悉它。我们知道很多关于性的事情，都是别人教的。我们可能已经经历了性行为，但怀着愧疚的心情，带着压抑的态度，匆匆忙忙。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变得没有负担。性行为不是一种爱的行为。你在其中并不快乐，但你不能离开它。你越想离开它，它就越有吸引力。你越想否定它，你就越觉得自己被邀请了。

你不能否定它，但这种否定、摧毁的态度，摧毁了能够理解它的思想、意识和觉知。所以性生活在没有觉知的情况下进行。然后你就无法理解它。只有深刻的觉知才能理解任何事情；只有一种深刻的感觉，一种深深的感动，才能理解任何事情。只有当你像诗人在鲜花中移动一样在其中移动，你才能理解性——只有这样！如果你对花感到内疚，你可以穿过花园，但你会闭着眼睛穿过。你会很匆忙，在一种深深的、疯狂的匆忙中。不知怎么的，你必须走出花园。那你怎么能有意识呢？

所以Tantra说，接受你自己。

你是许多多维能量的巨大奥秘。接受它，带着深深的敏感，带着觉察，带着爱，带着理解，带着每一种能量前进。行动起来！然后，每一种欲望都成为超越它的载体。然后，每种能量都成为帮助。然后这个世界就是涅盘，这个身体就是一座寺庙——一座圣殿，一个圣地。



瑜伽是否定；Tantra是肯定。瑜伽是从二元论的角度来思考的——这就是“瑜伽”这个词的原因。意思是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把两件事情“绑在一起”。但有两件事；二元性就在那里。Tantra说不存在二元性。如果存在二元性，那么你就不能把它们放在一起。无论你怎么尝试，他们都会保持两个。无论他们如何结合在一起，都将是两个，斗争将继续，二元论将继续。

如果世界和神圣是两个，那么它们就不能放在一起。如果他们其实不是两个，如果他们只是以两个的形式出现，那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个。如果你的身体和灵魂是两个，那么它们就不能放在一起。如果你和上帝是两个，那么就不可能把你们放在一起。你们将保持是两个。

Tantra说不存在二元性；这只是一种表象。那么，为什么要增强表象呢？Tantra问道，为什么要帮助这种二元性的表象变得更强？就在这一刻溶解它！成为一体！通过接受，你成为一体，而不是通过斗争。

接受世界，接受身体，接受其中固有的一切。不要在自己身上创造一个不同的中心，因为对Tantra来说，不同的中心只不过是我执。

不要制造我执。只要意识到你是什么。如果你战斗，那么我执就会存在。

所以很难找到一个不是利己主义者的瑜伽士。瑜伽士可能会继续谈论无我，但他们不能无我。他们所经历的过程创造了我执。战斗就是过程。如果你战斗，你一定会产生我执。你战斗得越多，我执就会越强大。如果你赢得了战斗，那么你就会达到至高无上的我执。

Tantra说，不要打架！然后就不存在我执的可能性了。如果我们理解Tantra，就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战斗，就只有放纵。不打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放纵。然后我们变得害怕。我们沉溺于一起生活，却一无所获。但对于Tantra来说，放纵并不是“我们”的放纵。

Tantra说放纵，但要保持觉知。

你很生气。。。Tantra不会说不要生气。Tantra会说全心全意地愤怒，但要意识到。Tantra不反对愤怒，Tantra只反对精神上的困倦，精神上的无意识。觉知并愤怒。这就是方法的秘密——如果你意识到，愤怒就会转化，它会变成同情。




所以Tantra说愤怒不是你的敌人；是同情的种子。与愤怒同样的能量，会转变成同情。

如果你与之斗争，那么就没有同情的可能。所以，如果你在战斗和镇压中取得了成功，你就会成为一个死人。因为你镇压了愤怒，不会再有愤怒能转化为同情。如果你成功地压制住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不会有性，也不会有爱，因为随着性的死亡，就没有能量能成长为爱。所以你将没有性，但你也将没有爱。然后就错过了重点，因为没有爱就没有神圣，没有爱就没有解脱，没有爱就没有自由。

Tantra说，这些同样的能量也将被转化。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反对这个世界，那么就没有涅盘——因为这个世界本身要转变为涅盘。那么你就反对作为源头的基本能量。

所以Tantra炼金术说，不要战斗，对所有给予你的能量都要友好。欢迎他们。感激你的愤怒，你的性生活，你的贪婪。心存感激，因为这些都是隐藏的来源，它们可以被转化，可以被打开。当性发生改变时，它就变成了爱。

毒药消失了，丑陋也消失了。

种子很丑陋，但当赋予它生命，它就会发芽开花。然后就是美。

不要扔掉种子，因为那样你把里面的花也扔了。它们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显现到可以让你看到。他们还没有注册，但他们在那里。使用这种种子，你就可以获得花朵。因此，首先要有一种接受，一种觉知的理解和意识。那么放纵就是允许的。

还有一件事真的很奇怪，但这是Tantra最深刻的发现之一，那就是：无论你把什么作为你的敌人——贪婪、愤怒、仇恨、性，无论什么——你认为他们是敌人的态度都会让他们成为你的敌人。把它们当作神圣的礼物，带着一颗非常感激的心走近它们。例如，Tantra已经开发了许多转换性能量的技术。接近性行为，就好像你正在接近神圣的圣殿。对待性行为就像是祈祷，就像是冥想。感受它的圣洁。

这就是为什么在Khajuraho，在Puri，在Konark，每个寺庙都有MAITHUN，性交雕塑。寺庙墙上的性行为似乎不合逻辑，尤其是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耆那教来说。这似乎不可思议，自相矛盾。寺庙是如何与maithun图片联系在一起的？在Khajuraho寺庙的外墙上，每一种可以想象的性行为都用石头画出来。






为什么？在寺庙里，它没有任何位置，至少在我们心中是这样。基督教无法想象一堵挂着Khajuraho画像的教堂墙。不可能的

现代印度教徒也感到内疚，因为现代印度教徒的思想是由基督教创造的。他们是“印度教基督徒”——而且他们更糟糕，因为成为一名基督徒是好事，但成为一名印度教基督徒却很奇怪。他们感到内疚。一位印度教领袖Purshottamdas Tandon甚至提议应该摧毁这些寺庙，因为它们不属于我们。事实上，它们看起来不属于我们，因为Tantra已经不在我们心中很长一段时间，几个世纪了。它不是主流。瑜伽一直是主流，对瑜伽来说，Khajuraho是不可思议的——它必须被摧毁。

Tantra说，对待性行为，就好像你进入了一座圣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圣庙上描绘了性行为。他们说，对待性就像进入一座圣殿一样。因此，当你进入一座圣殿时，性必须在那里，这样两者才能在你的脑海中结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世界和神圣不是两个互相战斗的元素，而是一个。它们并不矛盾，它们只是不同的两极，互相帮助。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这种极性。

如果失去了这种极性，整个世界都将消失。所以，要看到贯穿一切的深层一体性。

不要只看到两极的对立，要看到使它们成为一体的内在流动。

对于Tantra来说，一切都是神圣的。记住这一点，对于Tantra来说，一切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邪恶的。这样看：对于一个无信仰者来说，一切都是邪恶的；对于所谓的宗教人士来说，有些东西是神圣的，有些东西是邪恶的。

而对于Tantra来说，一切都是神圣的。

几天前，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和我在一起，他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我问他：“谁创造了罪？”他说，“魔鬼。”

然后我问他：“谁创造了魔鬼？”然后他不知所措。他说：“当然，上帝创造了魔鬼。”

魔鬼制造罪恶，上帝制造魔鬼。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罪人——魔鬼还是上帝？但二元论的概念总是导致这样的荒谬。对Tantra来说上帝和魔鬼不是两个。其实，对于Tantra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魔鬼”，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都神圣。这似乎是正确的观点，也是最深刻的观点。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邪恶的，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呢？






所以只有两种选择。首先，无神论者说一切都是邪恶的。这种态度还可以。他也是一个非二元论者；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神圣。

然后是Tantra的另一种选择——他说一切都是神圣的。他也是一个非二元主义者。

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所谓的宗教人士，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人士。

他们既非信教也非不信教，因为他们总是处于冲突之中。他们的整个神学只是为了维持收支平衡，而这些收支平衡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细胞、一个原子是邪恶的，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变得邪恶，因为这个原子怎么可能存在于神圣的世界中？怎么可能呢？它得到了一切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到一切的支持。如果邪恶元素得到了所有神圣元素的支持，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因此，要么这个世界是完全的神圣、无条件的，要么它是邪恶的；没有中间路线。

Tantra说一切都是神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它。它是最深的非二元。

立场——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立场的话。事实是不能，因为任何立场都必然形成双重对立。这样它就不能反对任何事情，自我抵消，因此也不存在任何立场。这是一种感觉上的统一，一种生命上的统一。



这是两条路，瑜伽和Tantra。Tantra之所以不吸引人，是因为我们的心智残缺。但是，只要有一个内在健康的人，而不是一片混乱，Tantra就会有一种美。只有他才能理解什么是Tantra。瑜伽很有吸引力，很容易吸引人，因为我们不安的思想。

记住，最终是你的思想让任何东西变得有吸引力或没有吸引力。你才是决定因素。

只是方法的不同。我并不是说一人不能通过瑜伽而达成。

人们也可以通过瑜伽而达成，但不能通过流行的瑜伽。流行的瑜伽并不是真正的瑜伽，而是对你病态心智的解读。瑜伽可以是一种真正的终极方法，但只有当你的头脑健康，没有生病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然后瑜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例如，Mahavir走上了瑜伽的道路，但他并没有真正抑制性行为。他早就知道，他也经历过，他对它非常熟悉。但它对他来说毫无用处，所以它被丢掉了。佛陀走在瑜伽的道路上，但他经历过这个世界，他对它非常熟悉。他没有战斗了。

一旦你知道了某件事，你就会从中解脱出来。它就像从树上掉下来的枯叶一样。这不是放弃；根本没有战斗。看看佛陀的脸，它看起来不像一个战士的脸。他没有战斗。他很放松；他的脸正是放松的象征。。。不战斗。

看看你的瑜伽士。从他们的脸上可以明显看出这场争斗。在内心深处，有很多动荡——现在他们正坐在火山上。你可以看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的脸，你会感觉到。在内心深处，他们压抑了所有的疾病；他们还没有超越。

在一个健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真实地、独立地生活，不模仿他人，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些都是可能的。

他可能会学到超越欲望的深刻觉知；他可能会到一个地步，所有的欲望都会变得徒劳和掉落。瑜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但对我来说，瑜伽会在同一个世界里导致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里，Tantra也会导致——记住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头脑，一个自然的人。在这个自然的世界里，Tantra和瑜伽也会带来欲望的超越。

在我们的病态社会中，瑜伽和Tantra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选择瑜伽，我们不会选择它，因为欲望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不！它们仍然有意义；他们不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如果我们选择瑜伽，我们会选择它作为一种抑制技巧。如果我们选择了Tantra，我们选择Tantra是一种狡猾，一种深深的欺骗——一种放纵的借口。

因此，对于一个不健康的头脑来说，瑜伽和Tantra都不起作用。它们都会导致欺骗。一个健康的头脑，特别是性健康的头脑是需要从一开始的。那么选择你的道路就不难了。你可以选择瑜伽，也可以选择Tantra。

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人，男性和女性。我指的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对于那些心理上基本上是男性的人——好斗、暴力、外向——瑜伽是他们的选择。对于那些基本上是女性化、乐于接受、被动、非暴力的人来说，Tantra是他们的道路。所以你可能会注意到：对于Tantra、母亲卡利、塔拉和许多DEVIS、BHAIRAVIS——女性神来说，意义重大。

在瑜伽中，你永远不会听到提到任何女性神的名字。Tantra有女性的神；瑜伽有男神。瑜伽是外向的能量；Tantra是向内移动的能量。





所以你可以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瑜伽是外向的，而Tantra是内向的。所以这取决于性格。如果你性格内向，那么战斗就不适合你。如果你性格外向，那么战斗就是为了你。

但我们只是困惑，我们只是一团糟；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帮助。相反，一切都令人不安。瑜伽会打扰你，Tantra会打扰你。每一种药物都会给你带来新的疾病，因为选择者生病了，病态的；所以他选择的结果将是有病的。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通过瑜伽你无法到达。我强调Tantra只是因为我们要努力理解什么是Tantra。



另一个问题：



问题2：在放下之路上，寻找者是如何在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找到正确的一个的？

在意志的道路上有很多方法——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在放下的道路上，放下本身就是一种方法，没有其他方法——记住这一点。所有的方法都是不放下的，任何方法都意味着依靠你自己。

你可以做点什么；方法就在那里，所以你要去做。在放下的道路上，你已经不在了，所以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已经完成了最终的，最后的：你已经放下了。在放下的道路上，放下是唯一的方法。

所有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都需要一定的意志；他们需要你做点什么。你操纵了你的能量，你平衡了你的能量，你在你的混乱中创造了一个中心。你做了点什么。你的努力是重要的、基本的、必要的。

在放下的道路上只需要一件事——你放下了。我们将深入研究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所以谈论放下是件好事，因为放下没有方法。






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没有任何关于放下的事。为什么Shiva没有说任何关于放下的话？因为没有什么能说的。Bhairavi本人，女神本人，到达Shiva并没有通过任何方法。她只是放下了。因此，必须注意这一点。她问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她获得了Shiva。她已经在他的腿上了；她已经被他拥抱了。她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但她仍然在问。

所以请记住一件事，她不是为自己在问；没有必要。她是为全人类在问。但是，如果她已经达到了，她为什么要问Shiva？她自己能不对人类说话吗？因为她已经走过了放下的道路，所以她对方法一无所知。

她自己是通过爱而来的；爱本身就足够了。爱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她是穿过爱而中来，所以她对任何方法和技巧都一无所知。这就是她问的原因。

所以Shiva讲述了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他也不会谈论放下，因为放下并不是一种方法。只有当方法都变得徒劳，当你无法通过任何方法达到目的时，你才会放下。你已经尽力了。你敲了每一扇门，却没有一扇门打开，你穿过了所有的路线，却没有路线到达。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现在你感到无助。在这种完全无助的情况下，放下发生了。因此，在放下的道路上没有任何方法。

但什么是放下，它是如何运作的呢？如果放下有效，为什么还需要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为什么要深入研究呢？——头脑会问。那好吧！如果放下有效，那就放下吧。为什么要继续追求方法？谁知道哪一种特定的方法是否适合你呢？这可能需要耗尽生命才能发现。所以放下是件好事，但很难。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方法并不困难。它们很容易；你可以训练自己。但为了放下，你不能训练自己。。。没有训练！你不能问如何放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

你怎么能问怎么放下？你能问如何去爱吗？

要么有爱，要么没有，但你不能问如何去爱。如果有人告诉你，教你如何去爱，记住，那么你永远不会有能力去爱。

当某种技巧是为了爱而给你的，你就会专注于这种技巧。这就是为什么演员不能爱。他们知道那么多技巧，那么多方法——而我们都是演员。一旦你知道了如何去爱，那么爱就不会绽放，因为你可以制造一种假象，一种欺骗。有了欺骗，你就错失了，没有融入其中。你有了隔阂。








爱是完全开放的，接受的。这很危险。你变得没有安全感。我们不能要求如何去爱，也不能要求如何放下。它发生了！爱会发生，放下会发生。爱和放下是一体的。但它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放下，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如何保持自己不放下的，我们是如何防止自己放下的。这是可以知道的也是有帮助的。



你怎么还没有放下？你不放下的技巧是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坠入爱河，那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去爱。真正的问题是深入挖掘，找出你在没有爱的情况下是如何生活的，你的技巧是什么，你的技术是什么，什么是你的结构——你的防御结构，你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如何生活。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理解的。

第一件事：我们与我执共存，在我执中，以我执为中心。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继续宣布，“我是。”这个“我是”是假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除非我知道自己是谁，否则我怎么能说“我”？这个“我”是一个假的“我”。这个虚假的“我”就是我执。这就是防守。这样可以保护你不放下。

你无法放下，但你可以意识到这一防御措施。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就会消失。渐渐地，你没有再加强它，并且有一天你会觉得，“我不是。”当你觉得“我不是”的那一刻，放下就发生了。所以试着弄清楚你是否是。真的吗，你有什么中心可以称之为“我”吗？。深入自己的内心，继续努力找出这个“我”在哪里，这个我执的居所在哪里。

临济走到他的师傅面前，他说：“给我自由！”师傅说：“把你自己带来。如果你在，我会让你自由。但如果你不是，我怎么能让你自由？你已经自由了。”他的师傅说，“不是你的自由。其实，自由是来自‘你’。所以去看看这个‘我’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来找我。这就是冥想。去冥想吧。"

所以，弟子临济去冥想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然后他来了。

然后他说：“我不是身体。我只发现了这么多。”于是师傅说：“你已经自由这么多了。再去找找看吧。”然后他又试着冥想，发现“我不是我的思想，因为我可以观察我的思想。所以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同——我不是我。”，师傅说：“现在你已经解脱了四分之三。现在再去找找你是谁。”


因此，他在想，“我不是我的身体。我也不是我的思想。”他读过书，学习过，见多识广，所以他在想：“我不是身体，不是思想，所以我必须是我的灵魂，我的ATMA。”但他沉思了一下，然后他发现没有atman，没有灵魂，因为这个ATMA只不过是你的心理信息——只是教义、话语和哲学。

于是，有一天他跑过来说：“现在我不在了！”然后他的师傅说：“我现在还要教你自由的方法吗？”临济说：“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一点也不剩下了，没有可以被束缚的，我只是一个巨大的空虚，一个虚无。”

只有空才是自由的。无论你是任何东西你都就会被束缚。如果你在，就你将被束缚。只有一片空白，一片空地，才是自由的。它无法被绑定。

临济跑过来说：“我已经不在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了。”这就是自由。他第一次给师傅行顶礼——这是第一次！实际上不是，因为他以前也碰过很多次。

但师傅说：“这是你第一次给我行顶礼。”

临济问道：“为什么这么说？我已经顶礼过很多次了。”

师傅说：“但你在那里，当你在那里了，你怎么能行顶礼？你在那里的时候，你怎么才能行顶礼？”“我”永远不能行顶礼。尽管它看起来像是在行顶礼，但它是在给自己行顶礼，只是绕了一圈。“你第一次向我行顶礼，”师傅说，“因为现在你已经不在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师傅说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放下发生在“你不是”的时候，所以“你”不能放下。这就是为什么放下不能成为一种技巧。“你”不能屈服——“你”是阻碍。当“你”不在的时候，放下就在那里。所以“你”和放下不能共存，“你”和放下之间不存在共存。要么“你是”，要么放下。所以找出你在哪里，你是谁。这项追寻会产生许多惊奇。

Raman Maharshi以前常说：“去寻找‘我’是谁？”这句话被误解了。就连他最亲近的门徒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我是谁”的询问。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继续问“我是谁？”你一定会得出结论，你不是。这并不是为了寻找“我是谁？”实际上，这是一个追求解散的寻找。我给了很多这样的技巧，去寻找“我是谁？”，然后一两个月后，他们会来找我说，“我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是谁’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所以我告诉他们，“继续。总有一天答案会来的。”他们希望答案会来。不会有答案。只是这个问题会消失。不会有“你是什么”的答案。只有这个问题会消失。甚至不会有人在问“我是谁？”然后你就知道了。

当“我”不是时，真正的“我”就会打开。当自我不存在时，你是第一次遇到你的存在。那个存在是空的。然后你可以放下；那么你已经放下了。你现在放下了。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技巧，也不可能只有消极的技巧，比如对“我是谁？”的寻问。

放下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放下了，会发生什么？我们将逐渐了解方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将深入研究方法，我们将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有其运作的科学依据。

当你放下时，你变成了一个山谷；当你是一个我执时，你就像一个山峰。我执意味着你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你是一个人。其他人可能认出你，也可能不认出你——这是另一回事。你认识到你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你就像一座山峰；什么都进不了你。

当你放下时，就会变得像一个山谷。一个是深度，而不是高度。然后，整个存在开始从各处涌入你体内。你只是一个真空，一个深渊，一个无底洞。整个存在开始从各处倾泻而下。你可以说上帝从任何地方跑到你身边，从每一个毛孔进入你，完全填满了你。

这种放下，这种变成一个山谷，一个深渊，可以从很多方面感受到。有轻微的放下；有大量的放下。即使是轻微的放下，你也能感觉到。

向师傅放下是一种轻微的放下，但你开始感觉到它，因为师傅开始立即涌入你。如果你向一个师傅放下，你会突然感觉到他的能量在向你流动。如果你感觉不到能量流入你的身体，那么要清楚你并没有放下，哪怕只是一点点。

有太多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摩诃迦叶来到佛陀面前，佛陀只是用手触摸了他的头，事情就发生了。摩诃迦叶开始手舞足蹈。于是，阿难问佛陀：“他怎么了？我和你在一起四十年了！他疯了吗？还是在装疯？他怎么了呢？我已经向你行顶礼成千上万次了。”



 


当然，对阿难来说，这个摩诃迦叶看起来要么是疯了，要么是装疯。

他和佛陀在一起四十年了，但有一个问题。他是他的哥哥，佛陀的哥哥；这就是问题所在。四十年前，当阿难来到佛陀面前时，他对佛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你的哥哥，当你接收我的时候，我会成为你的门徒。所以在我成为你的门徒之前，请答应我三件事，因为成为你的门徒后我就不能再要求了。“

”第一，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给我这个承诺，你不会对我说‘去别的地方吧。’我会一直跟着你。”。

“第二，我会睡在你睡的同一个房间里。你不能对我说，‘出去吧。’我会像你的影子一样和你在一起。

第三，如果我在任何时候带任何人来，即使是在午夜，你也必须回答他。你不能说，‘现在不是时候。’在我还是你哥哥的时候，给我这三个承诺，因为一旦我成为你的门徒，我就必须听你的。所以现在给我这些承诺。"

所以佛陀答应了，这就成了问题。阿难与佛陀在一起四十年了，但他永远不能放下，因为这不是放下的精神。阿难问了很多次，“我什么时候才能达成？”佛陀说，“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会达成。”只有在佛陀死了的时候阿难才能够达成。

这个摩诃迦叶突然发生了什么？是佛陀偏袒摩诃迦叶吗？不是！佛陀是在流动，不断地流动。
但你必须是一个山谷，一个子宫，才能接纳他。如果你在他之上，你怎么能接受？流动的能量不会来到你身边，它会错过你。所以放下吧。即使是在对师傅的轻微放下中，能量也开始流动。突然间，你立刻成为一个强大力量的载体。

有成千上万的故事。。。只要一碰，只要一看，就有人开悟了。他们在我们看来并不理性。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即使师傅对你的眼睛看一眼，也会改变你的整体，但只有当你的眼睛空洞、像山谷一样时，它才会改变。如果你能吸收师傅的眼神，你会立刻变得与众不同。

所以这些都是在你完全放下之前发生的轻微的放下。这些轻微的放下让你为彻底放下做好了准备。一旦你知道通过放下，你会得到一些未知的、难以置信的、意想不到的、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那么你就准备好进行一次完全的放下了。这就是师傅的工作——在轻微放下时帮助你，这样你就可以鼓起勇气进行大放下，彻底放下。










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3 怎样知道在实践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有什么迹象么？



有这些迹象。第一，你开始在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一种不同的身份。

你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这项方法适合你，你马上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丈夫，你就不再是同一个丈夫了。如果你是一个店主，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店主了。无论你是谁，如果技术适合你，你就是另一个人；这是第一个迹象。所以，如果你开始对自己感到奇怪，你身上就已经发生了些什么。如果你保持原样，没有感到任何奇怪，那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一种方法是否适合你的第一个迹象。如果合适的话，你会立刻被改变，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还是同样的眼睛，但眼睛后面的观察者已经不同了。

其次，所有制造紧张和冲突的因素都开始减少。这并不是说，当你练习这种方法多年后，你的冲突、焦虑和紧张情绪就会平息——不！如果这种方法适合你，它们会立即开始平息。你可以感觉到一种活力扑面而来；你没有负担。如果这种方法适合你，你会开始感觉到重力已经逆转了。现在地球并没有把你拉下来。相反，天空正在把你拉上来。飞机起飞时你感觉如何？一切都被打乱。

突然间，有一个急动，重力变得毫无意义。现在地球并没有拉着你，你正在远离地心引力。

如果冥想技巧适合你，同样的拉起也会发生。突然你起飞了。

突然你觉得地球变得毫无意义了；没有重力。它不是把你拉下来，而是把你拉上去。在宗教术语中，这被称为“恩典”。有两种力量——重力和恩典。恩典意味着你被向上拉；重力意味着你被向下拉。

这就是为什么在冥想中，许多人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体重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内心悬浮的原因。当这种技术适合他们时，很多人都向我报告了这一点：“这太奇怪了！我们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离地球有点高——离地球一英尺、两英尺，甚至四英尺。当我们睁开眼睛时，我们只是在地上；当我们闭上眼时，我们已经悬浮了。这是什么？当我们睁开眼时，还是在地面上！我们从来没有悬浮过。”

身体仍在地面上，但你悬浮了。这种悬浮实际上是来自上方的拉力。如果这种方法适合你，你就被拉起了，因为这种方法的作用是为你提供向上的拉力。这就是方法的意义：让你获得把你拉上去的力量。所以，如果它合适，你知道——你已经变得失重了。






第三，无论你现在将要做什么，无论什么，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将有所不同。

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行走，你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坐着，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吃饭。

一切都会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你会感觉无处不在。有时，这种与众不同的奇怪体验会令人产生恐惧。会想要再次回到过去并保持原样，因为你已经如此适应过去了。这是一个例行公事的世界，甚至很无聊，但你在其中很有效率。

现在，无论在哪里，你都会感觉到差距。你会觉得你的效率已经丧失了。你会觉得你的效用降低了。你会觉得无论在哪里你都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人必须经历这段时期。你将再次变得和谐。是你已经改变了，而不是世界，所以你无法适应。所以请记住第三件事：当方法适合你时，你就无法融入这个世界。你会变得不正常。哪里有东西松动，哪里就少了一些螺栓。无论在哪里，你都会感觉好像发生了地震。一切都保持不变；只有你，你，变得与众不同。但你将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再次调谐。

这种干扰就像孩子长大后性成熟时一样。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每个男孩都觉得自己变得奇怪了。一股新的力量已经进入——性。它以前不在那里，或者说是在那里，但它被隐藏了。而现在，他第一次接触一种新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很尴尬的原因；女孩，男孩，当他们性成熟时，他们会很尴尬。

他们哪儿也不在。他们不再是孩子，也还不是成年人，所以他们介于两者之间，不适合任何地方。如果他们和小孩子一起玩，他们会感到尴尬——他们已经变成了大人。如果他们开始和大人交朋友，他们会感到尴尬——他们还是孩子。它们不适应任何人。

当一种方法适合你时，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一种比性更重要的新能量变得可用。你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时期。现在你无法融入这个人情世故的世界。你不是一个孩子，你也不能融入圣人的世界；介于两者之间会让人感到尴尬。

如果一种方法适合你，这三件事就会出现。你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说这些话。你可能已经预料到我会说你会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安静，而我说的恰恰相反：你会变得更加不安。

当一种方法适合你时，你会变得更加不安，而不是更加沉默。沉默会在以后到来。如果先来的是沉默而不是不安，那么要知道这不是合适的方法；而只是在适应旧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人去祈祷而不是冥想，因为祈祷能给你一种安慰。它适应你，调节你去适应你的世界。祈祷实际上和精神分析学家现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如果你感到不安，他们会让你不那么不安，调节你去适应模式、适应社会和家庭。





因此，去看心理医生一年、两年或三年，你不会好转，但会更加适应。祈祷做同样的事情，牧师也做同样的事——他们会让你更适应。

你的孩子死了，你很伤心，你去找牧师。他说：“不要伤心。那些早逝的孩子是因为上帝更爱他们。所以他才让他们过去。”你会感到满足。你的孩子被“召唤”了。上帝更爱他。或者牧师说了别的话：“别担心，灵魂永远不会死。你的孩子在天堂。”

就在几天前，一位女士来过这里。她的丈夫在一个月前刚刚去世。她感到伤心。她走到我面前说：“只要向我保证，他在一个好地方重生了，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给我一个确定性，他没有下地狱，或者他没有变成动物，他在天堂，或者他已经变成了神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你能向我保证这一点，那么一切都好起来。然后我才可以接受；否则我会很痛苦。”

牧师会说：“好吧！你丈夫生来就是第七天堂的上帝，他很幸福。他在等你。”

这些祈祷会让你适应旧的模式。。。让你感觉好多了。而冥想是一门科学。它不会帮助你适应，它会帮助你转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三个迹象将作为指标出现。

沉默会到来，但不是一种适应。沉默会像内心的花朵一样绽放。

这沉默不会是对社会、家庭、世界和买卖的适应——不！沉默将是与宇宙真正的和谐。

当你和整体之间绽放出一种深深的和谐，然后会是沉默——但那将在以后到来。首先你会感到不安，首先你会变得疯狂。

如果一种技巧适合你，它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的一切。你的无念，你的思想，你的疯狂，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原本你无明且混乱。但当一种方法适用时，就好像突然出现了光线，整个混乱变得显而易见。你将第一次遇到你自己。你想关灯再睡觉——这太可怕了。而这就是师傅可以帮助你的地方。

师傅说：“不要害怕。这只是一个开始。不要逃避。”

起初，这种光会向你展示你是什么，如果你能一直走下去，它会让你朝着你可以成为的方向转变。



今天就这么多了。



结束



=======================================================



第三章：呼吸——通往宇宙的桥梁



经文：



Shiva回答：



1.璀璨之人啊，這样的体验会在两个气息之間露出曙光。


當氣進來(往下)後，正要轉上(往外)之前——至善。


2.就像呼吸从下转向上，呼吸会再次从上转向下——通过这两个转弯，感悟。


3.或者，无论何时何地，每当吸气和呼气衔接时，在此刻触碰那能量不足与能量充满的中心。


4.或者，在把气完全呼出后时停顿呼吸或在完全吸入后停顿呼吸——在这种宇宙的停顿中，一个人的小自我消失了。这只对不纯粹的人来说是困难的。


真理一直在这里。事实早已如此。它不是将来可以实现的。“你”就是此时此地的真理，所以它不是要创造的东西，不是要设计的东西，也不是要寻找的东西。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那么这些技术将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实现。

思想是一种渴望的机制。思想总是在欲望中，总是在寻找一些东西，要求一些东西。对象总是在未来；思想根本不关心现在。而在此时此刻，思想无法移动——没有空间。思想需要未来才能移动。它可以在过去移动，也可以在未来移动。它在当下无法移动，没有空间。真理就在此刻，思想总是在未来或过去，所以思想总是错过真理。

当思想在寻找世俗的事物时，这并不那么困难，问题也不荒谬；这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当思想开始寻找真理时，这种努力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真理就在此时此地，而思想总是在其他地方。它们没有交会。所以要明白第一件事：你不能寻找真理。你可以找到它，但你不可以寻找它。这寻找才是阻碍。

当你开始寻找的那一刻，你已经远离了现在，远离了自己，因为“你”总是在当下。寻找者总是在现在，而寻找是在未来，你不会遇到你正在寻找的任何东西。老子说：“不要寻找，否则你会错过的。不要寻找就会找到。“







Shiva的所有这些技巧都只是将思想从未来或过去转向现在。你正在寻找的东西已经存在了，事实已经如此。思想必须从寻求转向不寻求。这很难。如果你理智地思考，这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将思想从寻求转变为不寻求？——因为那样的话，思想就会把“不寻求”作为对象！去寻求那个“不寻求”，于是寻求再次进入，欲望再次从后门到来。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寻找世俗的对象，有些人认为他们在寻找非世俗的对象。所有的对象都是世俗的，因为“寻找”本身就是世俗的。

所以你不能寻求任何非世俗的东西。当你寻找的那一刻，它就变成了世俗。

如果你在寻找上帝，你的上帝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你正在寻求MOKSHA解脱、NIRVANA涅盘，你的解脱是世界的一部分，你的解脱不会是超越世界的东西，因为寻求就是世界的，渴望就是世界的。

所以你不能渴望涅盘，你不能渴望无欲。如果你试图在智力上理解，这将成为一个难题。

Shiva对此只字不提，他立即开始传授技巧。它们是非明智的。

他没有对女神说：“真相就在这里。不要去寻找，你会找到的。”

他立即给出了方法。这些技术是非智力的。只要做，人们的心智就会改变。转变只是一种后果，只是一种副产品，而不是一个目标。

如果你做了一种方法，你的思想就会从它未来或过去的旅程中转向。

突然间，你会发现自己身处当下。这就是为什么佛陀给出了技巧，老子给出了技巧。奎师那给出了技巧的原因。但他们总是用知识概念来介绍自己的技巧。只有Shiva不同。

他立即给出技巧，没有智力上的理解，没有智力上的介绍，因为他知道心智是狡猾的，可能是最狡猾的东西。







它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问题。“不寻求”本身也将成为问题。

有些人来找我，问我如何不去渴望。这是糟糕的渴望。

有人告诉他们，或许许是他们在哪本书里读过，亦或许是他们听过心灵鸡汤，说如果你不渴望，你就会得到幸福，如果你没有欲望，你就会获得自由，如果你不渴望，就不会有痛苦。现在，他们渴望达到一种没有痛苦的状态，所以他们问如何不去渴望。他们的思想在耍花招。他们仍然渴望，只是现在对象已经改变了。他们曾经渴望金钱，渴望名声，渴望声望，渴望权力。现在他们渴望无欲。只有渴望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他们保持不变，他们的欲望保持不变。但现在这种欲望变得更具欺骗性了。

正因为如此，Shiva在没有介绍任何理论的情况下立即前进。他立刻开始谈论技术。如果遵循这些技巧，你会突然改变：它来到了现在。当思想来到当下时，它就停止了，不再存在。你不可能在当下拥有思想，这是不可能的。就在当下，如果你现在就在这里，你怎么能有思想呢？思想停止是因为它们无法移动。

现在没有可运动的空间；你无法思考。如果你正处于这个时刻，你该如何行动？思想停止了，你就没有思想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此时此地。你可以尝试，但努力可能会是徒劳的——因为如果你坚持活在当下，那么这一点就已经进入了未来。当你问如何在当下时，你又在问未来。

这一刻在询问中流逝，“如何在当下？如何在此时此地？”

当下在寻问中流逝，你的思想将开始编织和创造未来的梦想：总有一天你会处于一种没有运动、没有动机、没有追求的精神状态，然后就会有幸福——那么如何留在当下呢？

Shiva对此只字不提，他只是给出了一个技巧。你这样做了，突然你发现你现在就在这里。此时此地你就是真理，此时此地你就是自由，此时此地你就是涅盘。

前九种技巧与呼吸有关。所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关于呼吸的知识，然后我们将继续学习这些技巧。从出生到死亡，我们都在不停地呼吸。出生到死亡，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呼吸一直在那里。








孩子会变成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会变老。他会生病，他的身体会变得丑陋，生病，一切都会改变。他会在痛苦中快乐、不快乐；一切都将继续改变。但无论这两点之间发生什么，人们都必须呼吸。无论你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你是什么，这都无关紧要——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出生和死亡的这两个点之间，你必须呼吸。

呼吸将是一种连续的流动；不可能有间隙。如果哪怕只有一刻你忘记了呼吸，你也不会再呼吸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需要刻意去呼吸，因为那样会造成困难。有人可能会忘记呼吸片刻，然后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其实，你没有刻意去呼吸，因为你不需要。你睡得很熟，呼吸还在继续；你处于无意识状态，呼吸仍在继续；你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呼吸仍在继续。你不需要刻意；呼吸是一种不需要刻意，但仍在继续的东西。

它是你意识里不变的因素之一——这是第一件事。它是生命中非常重要和基本的东西——这是第二件事。没有呼吸你就无法生存。因此，呼吸和生命已经成为同义词。呼吸是生命的机制，生命与呼吸有着深刻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我们称之为PRANA。

我们对两者都给出了一个词——PRANA的意思是生命力，活力。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呼吸。

第三，你的呼吸是你和身体之间的桥梁。呼吸不断地将你连接到你的身体，连接你，将你与你的身体联系起来。呼吸不仅是通往你身体的桥梁，也是你与宇宙之间的桥梁。身体就是已经来到你身边的宇宙，它离你更近。

你的身体是宇宙的一部分。身体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每一个粒子，每一个细胞。这是最接近宇宙的方法。呼吸是桥梁。如果桥断了，你就不在身体里了。如果这座桥断了，你就不在宇宙中了。你进入了某种未知的维度；那么你就无法在空间和时间中找到。所以，第三，呼吸也是你与空间和时间之间的桥梁。

因此，呼吸变得非常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前九种技巧与呼吸有关。如果你能用呼吸做点什么，你会突然转向现在。如果你能用呼吸做点什么，你就会获得生命的源泉。如果你能用呼吸做点什么，你就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如果你能用呼吸做点什么，你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也将超越这个世界。

呼吸有两点。一个是它触及身体和宇宙的地方，另一个是他触及你和超越宇宙的地方。







我们只知道呼吸的一部分。当它进入宇宙，进入身体时，我们知道它。但当它从身体移动到“没有身体”，从“没有身体”移动到身体。我们就不知道。如果你意识到了这另一点，桥的另一部分，桥的另外一根柱子，你会突然转变，被移植到一个不同的维度。

但请记住，Shiva要说的不是瑜伽，而是Tantra。瑜伽也在呼吸上下功夫，但瑜伽和Tantra的作用方式根本不同。瑜伽试图使呼吸条理化。如果你把呼吸条理化，你的健康状况就会改善。如果你使你的呼吸条理化，如果你知道呼吸的秘密，你的寿命就会变长；你会更健康，寿命也会更长。你会变得更强壮，更年轻、更有活力。

但Tantra并不关心这一点。Tantra并不关心呼吸的任何系统化，而是将呼吸作为一种向内转的技巧。一个人不必练习特定的呼吸方式、特定的呼吸条理或特定的呼吸节奏——不！一个人必须照原样呼吸。一个人只需要意识到呼吸中的某些点。

有一些要点，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一直在呼吸，我们将继续呼吸——我们生来就是在呼吸，将来也会在呼吸中死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某些点。

这很奇怪。人类正在探索，深入太空。人类即将登上月球；人类正试图从地球到达更远的太空，而人类还没有学会生命中最接近的部分。呼吸中有一些你从未观察到的点，这些点就是门——离你最近的门，从那里你可以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存在，进入一种不同的意识。但它们非常微妙。

观察月亮不是很难。即使是登上月球也不是很困难；这是一次糟糕的旅行。你需要机械化，你需要技术，你需要积累的信息，然后你才能接触到它。呼吸是离你最近的东西，越近的东西就越难感知。越近，就越难；它越明显，就越困难。它离你太近了，你和你的呼吸之间再也没有空间了。或者，这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你需要非常细心的观察，才能意识到某些点。这些要点是这些技术的基础。

所以现在我将学习每一种技巧。







Shiva回答：

璀璨之人啊，這样的体验会在两个气息之間露出曙光。

當氣進來(往下)後，正要轉上(往外)之前——至善。

这就是技巧：

璀璨之人啊，這样的体验会在两个气息之間露出曙光。


在吸气之后——也就是向下——在呼气之前——也就是向上——至善。注意这两点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你的呼吸进入时，观察。在一瞬间，或千分之一瞬间，当呼气出现之前，都没有呼吸。一口气进来；然后有一个特定的点，呼吸停止。然后呼吸出去了。当呼吸出去后，又有一瞬间，呼吸停止。

然后呼吸又进来。

在吸气或呼气之前，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呼吸。在那一刻，发生是可能的，因为当你没有呼吸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要明白：当你没有呼吸的时候，你就死了；你依然还在，但已经死了。但这一刻的持续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你永远无法观察到。

对于Tantra来说，每一次呼出的气息都是一次死亡，每一次新的气息都意味着重生。气息的到来是新生；呼气就是死亡。呼出的气息是死亡的同义词；吸气是生命的代名词。所以每呼吸一次，你都在死亡和重生。两者之间的间隙持续时间很短，但敏锐、全然的观察和关注会让你感受到这个间隙。Shiva说，至善。如果你能感受到它，就足够了。

你是幸运的，你已经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不能训练呼吸。让它保持原样。为什么只是这么简单的技巧？它看起来很简单。这么简单的技巧来了解真理？要知道真理就意味着去知道那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元素。

你可以知道呼出的气息，也可以知道吸入的气息，但你永远不知道两者之间的间隙。

试试看。突然间你将会抓住要点——而且你可以抓住；它一直在那里。没有什么会添加到你或你的体系中，它一直在那里。除了这个意识到它的意识外，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要意识到呼吸的到来。注意它。忘记一切，只看呼吸的到来——就在这一段。

当呼吸碰到你的鼻孔时，感受一下。然后让呼吸进入。有意识地随着呼吸移动。当你随着呼吸往下走，往下走，向下走的时候，不要错过呼吸。不要走在前面，也不要跟在后面，只要同它一起。

记住：不要走在前面，不要像影子一样跟着它走；与之同行。



呼吸和意识应该融为一体。吸气——你吸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两次吸气之间的点。这并不容易。移动

跟呼吸一起吸气，然后跟呼吸一起呼气：吸气，吸气。

佛陀重点尝试使用这种方法，所以这种方法已经成为佛教的方法。在佛教术语中，它被称为Anapanasati瑜伽。而佛陀的开悟就是基于这种技巧——只有这个。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预言家，都通过某种技巧达到了目的，所有这些技巧都将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第一个是一个“佛教的”技巧。它被世人认为是佛教的技巧，因为佛陀是通过这种技巧获得开悟的。

佛陀说：“注意你的呼吸，因为它正在进来，出去——进来，出去。”他从不提及间隙，因为没有必要。佛陀思考并感觉到，如果你开始关注两次呼吸之间的间隙，这种担忧可能会扰乱你的意识。所以他只是简单地说：“要注意。当呼吸进入时，要跟着它移动，当呼吸离开时，要随着它移动。简单地这样做：随着呼吸进入、离开。”他从来没有说过这项技巧的后半部分。

原因是佛陀与非常普通的人交谈，即使这样也可能会产生达到间歇的欲望。想要达到间歇的愿望将成为意识的障碍，因为如果你渴望达到间歇期，你就会前进。呼吸将到来，你将继续前进，因为你对未来的间隙感兴趣。佛陀从来没有提到过间隙，所以佛陀的技术只有一半。

但另一半会自动跟随。如果你继续练习呼吸觉知，呼吸意识，突然，有一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会来到间歇。

因为当你的意识变得敏锐、深邃和强烈时，当你的意识被包围时——整个世界都被包围了；只有你的呼吸进入或离开你的世界，你意识的整个舞台——突然间，你一定会感觉到没有呼吸的缝隙。

你仔细地随着呼吸移动时，当没有呼吸，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会突然意识到没有呼吸，那一刻你会感觉到呼吸既不出去也不进来。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在那一刻，至善。

这项技术技巧对数百万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几个世纪以来，整个亚洲都在尝试并使用这种技巧。西藏、中国、日本、缅甸、泰国、锡兰——印度以外的整个亚洲都尝试过这种技术。只有一种技巧，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它成道。这只是第一种技巧。




但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技术与佛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印度教徒一直试图避免使用。因为它越来越被称为一种佛教方法，印度教徒已经完全忘记了它。

不仅如此，他们还出于另一个原因试图避免它。因为这种技巧是Shiva提到的第一种技巧，许多佛教徒声称这本书《Shiva经》是一本佛教书籍，而不是印度教书籍。

它既不是印度教也不是佛教——一种技术就是一种技术。佛陀使用过它，但它已经在那里可以使用了。由于这种技术，佛陀成为了一个佛陀，一个开明的佛陀。该技术先于佛陀；技术已经存在了。试试看。这是最简单的技术之一——与其他技术相比很简单；我的意思不是对你来说简单。其他技术将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第一种技术。



第二种技巧——这九种技巧都与呼吸有关。

就像呼吸从下转向上，呼吸会再次从上转向下——通过这两个转弯，感悟。

这是一样的，只是略有不同。现在的重点不是间隙，而是转向。呼出和进入的气息形成一个圆圈。记住，这不是两条平行线。我们总是把它们看作两条平行线——吸气和呼气。你认为这是两条平行线吗？事实并非如此。吸气是圈的一半；呼气是圆圈的另一半。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首先，吸气和呼气会形成一个圆圈。

它们不是平行线，因为平行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相交。其次，吸气和呼气不是两次呼吸，而是一次呼吸。同一个呼吸进来，又出去，所以它必须在里面转一圈。它必须在某个地方转弯。一定有一个点，传入的气息会变得呼出。

为什么如此强调转向？因为，Shiva说，当呼吸从下转向上，呼吸会再次从上转向下——通过这两个转弯，感悟。很简单，但他说：领会转弯，你就会领会本质。

为什么要转弯？如果你知道驾驶，你就知道齿轮。每次换档时，都必须通过空档，而空档根本不是一个档位。从第一档到第二档或从第二档到第三档，但始终必须通过空档。空档是一个转折点。在该转折点，第一档变为第二档，第二档变为第三档。当你吸气和呼气时，它会通过空档；否则就无法实现。它得通过这个狭间。






在这个狭间里，你既不是身体，也不是灵魂，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因为物质是你存在的一个齿轮，精神是你存在中的另一个齿轮。

你继续从一个档位换到另一个档，但你必须有一个空档，在那里你既不是身体也不是思想。

在这个空档，你就是：你只是一个存在——纯粹、简单、没有灵魂、没有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重点放在转弯上。人是一台机器——一台非常复杂的大型机器。你的身体里有很多齿轮，你的思想里也有很多齿轮。你没有意识到你的伟大机制，但你是一台伟大的机器。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好的；否则你可能会发疯。人体是一台如此伟大的机器，以至于科学家们说，如果我们要创建一个与人体相仿的工厂，它将需要四平方英里的土地，而噪音将使一百平方英里的面积受到干扰。

身体是一个伟大的机械，是最伟大的。你有数以百万计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是活的。所以你是一个拥有7000万个细胞的大城市；你体内有7000万市民，整个城市都在安静、平稳地运行。

这个机器每时每刻都在工作。这是非常复杂的。这些技巧在很多方面都与你身体的机制和思想的机制有关。但重点总是放在那些突然你不在机制中的地方——记住这一点。突然之间，你就不是这个机制的一部分了。当你换挡的时候。

例如，在晚上，当你进入睡眠状态时，你会改变档位，因为在白天，你需要一种不同的机制来唤醒意识——大脑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

然后你进入睡眠状态，那部分就无法工作了。大脑的另一部分开始发挥作用，出现了一个间隙、一个间歇、一个转折。换档。第二天早上，当你再次起床时，档位又换了。你静静地坐着，突然有人说了什么，你就生气了——你又换了一种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会改变。

如果你生气了，你的呼吸会突然改变。你的呼吸会变得烦躁、混乱。颤抖会进入你的呼吸；你会感到窒息。你的整个身体都想做点什么，打碎一些东西，只有这样窒息才会消失。你的呼吸会改变；你的血液会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运动。不同的化学物质必须在体内释放，整个腺体系统必须改变。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一辆车停着。。。你启动它。不要把它挂在任何档位，让它挂在空档。它会继续拉、振动、颤抖，但无法移动；它会变热。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生气但不能发泄时，你会变得很热。这个机制已经准备好运行并做一些事情，而你没有做——你会变得很热。你是一个机制，但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机制。你有更多，但还必须找到“更多”。当你进入一个档位时，里面的一切都会改变。

当你换挡时，会有一个转变。







Shiva说，当呼吸从下转向上，呼吸会再次从上转向下——通过这两个转弯，感悟。

注意这个转弯。但这是一个很短的转弯；需要非常细微的观察。

我们只是没有任何观察能力；我们什么也观察不到。如果我对你说，“观察这朵花，观察我送给你的这朵花”，你就无法观察它。你会看到它，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其他事情。它可能是关于花朵的，但不会是花朵。你可能会想到这朵花，想到它有多美——然后你就动了。现在这朵花已经不在你的观察范围内了，你的领域已经改变了。你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是蓝色的，是白色的。。。那么你已经错过了。观察意味着不说话，不评价，内心不冒泡——只剩下with。如果你能和一朵花在一起三分钟，完全不动脑筋，事情就会发生——至善。你会领悟的。

但我们根本不是观察者。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警觉；我们不能关注于任何事情。我们只是继续跳跃。这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的猴子遗产。我们的思想只是猴子思想的延申，所以猴子继续前进。他从这里跳到那里。

猴子坐不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如此坚持坐着不动，因为那样猴子的思想就不允许继续下去了。



在日本，他们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冥想，他们称之为坐禅。“zazen”这个词在日本的意思是坐着什么都不做。不允许移动。一个只是像雕像一样坐着——死的，一点也不动。但没有必要像雕像一样坐上好几年。如果你能在没有任何思想运动的情况下观察到你的呼吸转向，你就会进入。你将进入你自己或进入内在的超越。


为什么这些转弯如此重要？它们很重要，因为在转弯时，呼吸会让你朝着不同的方向移动。它进来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当它出去时，它会再次与你同在。但在转折点上，它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它身边。在那一刻，呼吸与你不同，你也与它不同：

如果呼吸是生命，那么你就死了；如果呼吸是你的身体，那么你就不是身体；如果呼吸是你的想法，那么你就没有想法。。。在那一刻。

我想知道你是否观察到了：如果你停止呼吸，思想就会突然停止。如果你现在停止呼吸，你的思想就会突然停止；思想无法运作。呼吸突然停止，思想停止。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不相连了。




只有一个进行中的呼吸才能与思想和身体联系在一起；停止呼吸。然后你处于空档。汽车在行驶，电源接通，汽车发出噪音——它已经准备好前进了——但它没有挂挡，所以车身和汽车的移动机构没有连接起来。这辆车被一分为二。它已准备好移动，但移动机构尚未与其连接。

当呼吸发生转折时，情况也是如此。你没有参与其中。在那一刻，你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它会是什么？谁在这具身体的房子里？谁是主人？我只是房子吗？还是也有主人？我只是机制，还是其他东西也渗透到这个机制中？在这个转折的间隙，Shiva说，感悟。他说，只要意识到这个转弯，你就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灵魂。



第三种方法：



或者，每当吸气和呼气衔接时，在此刻触碰那能量不足与能量充满的中心。

我们被分割为中心和外围。身体是外围；我们知道身体，我们知道周围。我们知道周长，但不知道中心在哪里。当呼气和吸气衔接时，当它们成为一体时，当你说不清是呼气还是吸气时。。。当很难区分和定义呼吸是呼出还是吸进时，当呼吸已经进入并开始呼出时，就会有一个衔接的时刻。

它既不出去也不进来。呼吸是静止的。当它向外移动时，它是动态的；当它进来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当它两者都不是，当它沉默、不移动时，

你离中心很近。吸气和呼气的衔接点是你的中心。

这样看：当呼吸进入时，它会去哪里？它指向你的中心，触及你的中心。当它出去的时候，它从哪里出去？它从你的中心移动。你的中心必须被触摸。这就是为什么道教神秘主义者和禅宗神秘主义者说，头部不是中心，肚脐是你的中心。呼吸进入肚脐，然后呼气。它通向中心。

正如我所说，它是你和你的身体之间的桥梁。你知道身体，但你不知道你的中心在哪里。呼吸一直在趋向中心然后离开，但我们没有充分地呼吸。因此，通常它不会真正到达中心——至少现在，它不会到达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感到“偏离中心”的原因。在整个现代世界，那些能思考的人都觉得自己失去了中心。









注意看一个正在睡觉的孩子，观察他的呼吸。呼吸进入；腹部鼓起。



胸腔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没有胸部，只有腹部——非常有活力的腹部。吸气，腹部鼓起；呼气，腹部复原。

..腹部在动。孩子们在他们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快乐，如此幸福，如此充满活力，永不疲倦——满溢，总是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孩子可能会生气。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完全是在生气；他变成了愤怒的人。那么他的愤怒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当一个人完全愤怒时，愤怒有它自己的美，因为整体总是有美的。

你不能愤怒同时美丽，你会变得丑陋，因为偏袒总是丑陋的。不仅仅是愤怒。当你爱的时候，你是丑陋的，因为你又是局部的、支离破碎的；你并不全面。当你爱一个人，做爱时，看看你的脸。在镜子前做爱，看着你的脸——它会很丑陋，像动物一样。

在爱中，你的脸也会变得丑陋。为什么？爱也是一场冲突，你在隐瞒一些事情。你付出得很吝啬。即使在你的爱中，你也不是完整的；你并没有全然、完全地臣服。

一个孩子即使在愤怒和暴力中也是完全的。他的脸变得容光焕发，美轮美奂；他现在就在这里。他的愤怒与过去或未来无关，他没有算计，他只是愤怒。孩子在他的中心。

当你处于自己的中心时，你永远是完整的。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彻头彻尾的行为；好的或坏的，都将是全然的。当你支离破碎，当你偏离中心时，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注定是你的一个碎片。

你的整体没有响应，只是一部分，而这个部分与整体背道而驰——这会造成丑陋。

我们都是孩子。为什么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呼吸会变浅？它从不进入腹部；它从不触及肚脐。如果它能越来越多地往下走，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浅，但它只会碰到胸部就走了。它从不去中心。你害怕中心，因为如果你去中心，你就会变得全然。但你想变得零碎，这就是零碎的机制。

你爱——如果你从中心呼吸，你会全然地融入其中。你很害怕。你害怕变得如此接受，对别人如此开放，对任何人都如此开放。你可以称他为你的爱人，也可以称她为你的挚爱，但你很害怕。另一个在那里。如果你很接受，很开放，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你是全然的。你害怕如此全然地给予某人。你无法呼吸；你不能深呼吸。你不能放松你的呼吸，让它进入中心——因为呼吸进入中心的那一刻，你的行为就变成整体了。







因为你害怕完整，所以你呼吸很浅。你的呼吸只是在最低限度，而不是在最高限度。这就是为什么生活看起来如此死气沉沉。如果你的呼吸处于最低限度，生命就会变得毫无生气；你生活在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

你可以最大限度地生活——那么生命就是一种溢出。但接下来会有困难。如果生命满溢，你就不能成为丈夫，也不能成为妻子。

一切都会变得困难。

如果生命满溢，爱就会满溢。那么你就不能坚持一个了。然后你就会到处流淌；所有领域都将被你填满。然后思想就会感到危险，所以最好不要这么有活力。你越是死气沉沉，你就越安全。

你越是死气沉沉，一切就越能控制。你可以控制；那么你仍然是主人。你觉得自己是主人，因为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愤怒，你可以控制你的爱，你可以掌控一切。但这种控制只有在你能量的最低水平下才有可能实现。

每个人都一定在某个时候觉得，有时他会突然从最低水平变成最高水平。你去一个山丘驿站。突然间，你离开了城市和监狱。你感到自由了。天空苍茫，森林苍翠，高空触云。突然间你深吸了一口气。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

现在，如果你去一个山丘驿站，请观察。真正造成改变的并不是山丘驿站。而是你的呼吸。你深呼吸。你说：“啊！啊！”你触摸到了中心，你在一瞬间变得完整，一切都是幸福的。

这种幸福不是来自山丘驿站，而是来自你的中心——你突然触摸到了它。

你在城里很害怕。到处都有其他人在场，而你正在控制。你不能尖叫，你不能大笑。真不幸！你不能在街上唱歌跳舞。你很害怕——拐角处有一个警察，或者牧师、法官、政治家或道德家。有人就在拐角处，所以你不能在街上跳舞。

伯特兰·罗素曾在某处说过：“我热爱文明，但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实现了文明。”你不能在街上跳舞，但你去了一个山丘驿站，突然你就可以跳舞了。你和天空在一起是独处的，天空不是一个牢笼。它只是开放，开放，开放——巨大，无限。突然，你深呼吸，触碰到了中心和幸福。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一两个小时内，山丘驿站就会消失。你可能在那里，但山丘驿站会消失。






你的担心会回来的。你会开始考虑给城市打电话，给你的妻子写信，或者你会开始认为三天后你就要回去了，你应该做出安排。你刚刚到达，就在安排离开。你回来了。

那呼吸其实不是来自于你；它突然发生了。

由于情况的变化，档位发生了变化。你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你无法以旧的方式呼吸，所以有一刻，一种新的呼吸进来了。它触及了中心，你感到了幸福。

Shiva说，你每时每刻都在触摸中心，或者如果你没有触摸，你可以触摸它。深呼吸，缓慢呼吸。触摸中心；不要从胸部呼吸——这是个技巧。社会、教育、道德，它们创造了浅呼吸。深入中心会很好，因为否则你就无法深呼吸。

除非人类对性变得不压抑，否则人类就无法真正呼吸。如果呼吸深入腹部，就会为性中心提供能量。它触及性中心；它从内部按摩性中心。性中心变得更加活跃，更加有活力。社会害怕性。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孩子触摸他们的性中心，他们的性器官。我们说：“停下！不要碰！”

当一个孩子第一次接触他的性中心时，看着他，然后说“停！”，然后观察他的呼吸。当你说“停止！不要触碰你的性中心！”时，呼吸会立即变浅——因为不仅仅是他的手在触碰性中心，呼吸的深处也在触碰它。如果呼吸继续触碰，很难停止手。即使手停了下来，那么也必须不让呼吸触碰，它不应该深入。

它必须保持浅层。

我们害怕性。身体的下半部分不仅在身体上较低，而且在价值上也变得较低。它被谴责为“低级”。所以不要深入，保持肤浅。不幸的是，我们只能向下呼吸。如果允许一些传教士改变整个机制。它们会只允许你向上呼吸到头部。那么你绝对不会有性的感觉。








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无性的人类，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呼吸系统。

呼吸必须进入头部，到达SAHASRAR顶轮——头部的第七个中心——然后回到口腔。这应该是从口腔到撒哈拉沙漠的通道。

它不能深入向下，因为向下很危险。你走得越深，你就越接近生物学的更深层次。你到达中心，这个中心就在性中心附近——就在附近。必须如此，因为性就是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呼吸就是从上到下的生命力；性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下到上的生命力。性能量在流动，呼吸能量在流动。呼吸通道在上半身，性通道在下半身。当他们相遇时，他们创造了生命；当他们相遇时，他们创造了生物学，生物能量。

所以，如果你害怕性，在两者之间保持距离，不要让他们见面。事实上，文明人是一个被阉割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呼吸，而这段经文将很难理解。

Shiva说，无论何时何地，每当吸气和呼气衔接时，在此刻触碰那能量不足与能量充满的中心。他使用了非常矛盾的术语：“能量不足，能量充足。”能量不足因为你的身体，你的思想，无法给它任何能量。你的身体能量不在那里，你的思想能量也不在，所以只要你知道自己的本质，这就是能量不足。但它充满了能量

因为它有宇宙能量来源，而不是你的身体能量。

你的身体能量只是燃料能量。它只不过是汽油。你吃一些东西，喝一些东西——它会产生能量。它只是给身体提供燃料。停止进食和饮水，你的身体就会死亡。不是现在，这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你有油箱。你已经积累了很多能量；它可以在不去任何加油站的情况下运行至少三个月。它可以运行；它有一个蓄水池。对于紧急情况，任何紧急情况，你都可能需要它。

这是“燃料”能源。但中心没有获得任何燃料能量。这就是为什么Shiva说它的能量不足。这并不取决于你的饮食。它与宇宙源头相连；它是宇宙能量。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能量不足，充满能量”

中心。当你能从呼气或吸气的地方感受到中心的那一刻，也就是呼吸衔接的那一点——这个中心——如果你意识到了，那就是开悟。



第四种方法：



或者，在把气完全呼出后时停顿呼吸或在完全吸入后停顿呼吸——在这种宇宙的停顿中，一个人的小自我消失了。这只对不完美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困难，因为他说，这只对不完美的人来说很困难。但谁是完美的那个？这对你来说很困难；你无法练习，但有时你会突然感觉到。你正在开车，突然觉得要出事故了。呼吸将停止。如果它退出呼出，它将保持呼出。如果它吸入，它将保持吸入。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你不能呼吸；你不能承担。一切都停止和离开了。



或者，在把气完全呼出后时停顿呼吸或在完全吸入后停顿呼吸——在这种宇宙的停顿中，一个人的小自我消失了：你的小自我只是一种日常的效用。在紧急情况下，你记不住了。你是谁——名字、银行余额、声望，一切——都消失了。

你的车正驶向另一辆车；再过一刻，就会有死亡。在这一刻，将会有一个停顿。即使对于不完美的人，也会有停顿。突然呼吸停止。如果你能在那一刻意识到，你就能达成。

禅宗僧侣在日本尝试过很多这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方法看起来非常奇特、荒谬、古怪。他们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师傅会把某人赶出家门。会突然地没有任何原因和前奏地殴打门徒。

你和你的师傅坐在一起，一切都很好。你只是在闲聊，他会开始打你，以便制造停顿。如果有任何原因，则无法制造暂停。如果你冒犯了师傅，他开始殴打你，这是有因果关系的，你的思想会明白：“我冒犯了他，他正在殴打我。”

其实，你的思想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没有断层。但请记住，如果你冒犯禅师，他不会殴打你，他会笑的，因为这样笑可以制造停顿。你在辱骂他，对他说一些胡言乱语，你本以为会生气。但他开始大笑或跳舞。这是突然的；这将产生暂停。你无法理解。如果你无法理解，思想就会停止，当思想停止时，呼吸就会停止。无论哪种方式——如果呼吸停止，思想就会停止；如果思想停止，呼吸就会停止。

你很欣赏师傅，感觉很好，你在想，“现在师傅一定很高兴。”突然，他拿起他的棍子，开始无情地打你——而且是无情的，因为禅师是无情的。他开始打你；你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思想停止了，停顿了一下。如果你知道技巧，你就能达成。

有很多故事说，有人得道是因为师傅突然开始打他。你无法理解——真是胡说八道！一个人怎么能通过被人殴打或被人扔出窗外而成佛呢？即使有人杀了你，你也无法成佛。但如果你理解了这个技巧，那么它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尤其是在西方，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禅宗变得非常流行——一种时尚。但除非他们知道这种技巧，否则他们就无法理解禅宗。

他们可以模仿，但模仿没有用。相反，这是危险的。这些都不是可以模仿的。

整个禅法是以Shiva的第四种方法为基础的。但很不幸的。现在我们将不得不从日本进口禅宗，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整个传统；我们不知道。Shiva是这种方法的专家。当他带着他的BARAT和他的游行队伍来和女神结婚时，整个城市一定都感到了停顿。。。整个城市！










女神的父亲不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嬉皮士”——Shiva是最初的嬉皮士。女神的父亲完全反对他，没有父亲会允许这段婚姻。

所以我们不能说任何反对女神父亲的话。没有父亲会允许女儿与Shiva结婚。但女神坚持了下来，所以他不得不同意——不情愿，不高兴，但他同意了。

然后是结婚游行。据说，看到Shiva和他的队伍，人们开始奔跑。整个人群一定服用了LSD，大麻。他们很“嗨”。实际上，LSD和大麻只是一个开始。Shiva知道，他的朋友和门徒也知道终极的迷幻药——SOMA RASA。奥尔德斯·赫胥黎之所以将终极迷幻命名为“躯体”，仅仅是因为Shiva。他们很嗨，只是跳舞、尖叫、大笑。整个城市都逃走了。它一定感觉到了停顿。

任何突然的、出乎意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都可能为不纯粹的人制造停顿。但对于纯粹的人来说，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对于纯粹的人来说，停顿总是存在的。很多时候，对于纯粹的头脑来说，呼吸会停止。如果你的头脑是纯粹的——纯粹意味着你没有渴望、渴望、寻求任何东西——默默地纯粹，天真地纯粹，你可以坐着，突然你的呼吸就会停止。

记住：思想运动需要呼吸运动。思想的快速运动需要呼吸的快速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愤怒的时候，呼吸会很快。在性行为中，呼吸会移动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的草药系统阿育吠陀中，据说如果允许过多的性行为，你的寿命会缩短。根据阿育吠陀的说法，你的生命会缩短，因为阿育吠吠陀用呼吸来衡量你的生命。如果你的呼吸太快，你的寿命就会缩短。

现代医学认为性生活有助于血液循环，性生活有利于放松。而那些压抑自己性生活的人可能会遇到麻烦，尤其是心脏病。他们是对的，阿育吠陀也是对的，但他们似乎是矛盾的。但是阿育吠陀是在5000年前发明的。每个人都在做很多劳动：生活就是劳动，所以没有必要放松，没有必要制造用于血液循环的人工设备。

但现在，对于那些不怎么做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性是他们唯一的劳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医学也适用于现代人。他不进行任何体力消耗，所以性给予了消耗：心脏跳动更多，血液循环更快，呼吸变深并进入中心。所以在性行为之后，你会感到放松，很容易入睡。弗洛伊德说，性是最好的镇静剂，至少对现代人来说是这样。

在性生活中，呼吸会变得很快；愤怒时呼吸会变得很快。在性生活中，思想充满了欲望和淫秽。当心智是纯粹的——头脑中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没有动机；你哪儿也不去，只是呆在这里，就像一个平静的水池。。。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没有——然后呼吸会自动停止。没有必要。

在这条道路上，小自我消失了，你达到了更高的自我，无上我。



我想今天就可以了。



结束










=======================================================







第四章：思想的欺骗



问题1：通过简单地在呼吸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刻变得有意识，你怎么可能获得开悟？只是意识到呼吸中如此微小而短暂的间隙，怎么可能从无意识中解脱出来？

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很可能发生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所以很多事情都必须理解。首先，人们认为灵性是一种困难的成就。两者都不是：也就是说，这既不困难，也不是一种成就。无论你是什么，你都已经是有灵性的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添加到你的存在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你的存在丢弃；你尽可能完美。这并不是说你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变得完美，也不是说你必须做一些艰巨的事情才能做你自己。这不是一次去其他地方的旅行；你不会去别的地方。你已经在那里了。即将实现的目标已经实现。

这个想法必须深入，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简单的技术会有所帮助。

如果灵性是一种成就，那么它当然会很难——不仅很难，而且真的不可能。如果你还没有灵性，你就不可能，你永远不可能，因为一个没有灵性的人怎么可能是灵性的？如果你还不是神，那么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办法。

无论你会做出什么努力，一个还不是神性的人所做的努力都无法创造神性。如果你不是神圣的，你的努力就无法创造神性。

但现实情况完全相反：你已经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了。

渴望的终点已经在那里，就在你身上。此时此地，就在此刻，你就是那个被称为神圣的人。终极就在这里；事实已经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技术可以有所帮助。这不是一种成就，而是一种发现。它是隐藏的，它隐藏在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中。

人格面具就像衣服一样。你的身体就在这里，藏在衣服里；就像你的灵性在这里一样，隐藏在某些衣服里。这些衣服是你的人格。

你可以在此时此地脱裸体，同样，你也可以在精神层面裸体。但是你不知道这些衣服是什么。你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隐藏在它们之中的；你不知道如何裸体。你穿着衣服已经很久了——一辈子，一辈子，你都穿着衣服——你对衣服如此认同，以至于现在你不认为这些是衣服。你以为这些衣服就是你。这是唯一的障碍。





例如，你有一些宝藏，但你已经忘记了，或者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宝藏，然后你继续在街上乞讨。

..你是个乞丐。如果有人说：“去看看你的房子。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乞丐，你现在可以成为一个皇帝。”乞丐一定会说，“你说的真是胡说八道。我现在怎么能当皇帝呢？我乞讨多年了，现在仍然是一个乞丐，即使我一起乞讨，我也不会当皇帝。所以，你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和不合逻辑，‘你现在就可以当皇帝了。’”

这是不可能的。乞丐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乞讨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但如果宝藏只是藏在房子里，那么通过简单的挖掘，把土移走一点，宝藏就会在那里。他马上就不会再当乞丐了，他将成为一个皇帝。

这与灵性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隐藏的宝藏。在未来的某个地方什么都不会实现。你还没有意识到它，但它已经在你身上了。

你就是宝藏，但你继续乞讨。

因此，简单的技术可以有所帮助。挖掘地球，去掉一点，不是什么大的努力，你可以马上成为皇帝。你必须挖一点才能把土移走。当我说挖掘地球时，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从字面上看，你的身体是地球的一部分，你已经与身体认同了。

把这个地球移走一点，在上面挖一个洞，你就会知道这个宝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真的，对每个人来说，这个问题都会出现：“这么小的一个技巧——意识到你的呼吸，意识到传入的呼吸和传出的呼吸，然后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间隔——这就足够了吗？”这么简单的事情！这足以启迪我们吗？这是你和佛陀之间唯一的区别吗？你没有意识到两次呼吸之间的间隙，而佛陀已经意识到了——只有这么多？这似乎不合逻辑。佛陀和你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距离似乎是无限的。乞丐和皇帝之间的差距是无限的，但如果宝藏只是藏起来，乞丐可以立即成为皇帝。

佛陀和你一样是个乞丐；他并不是一直都是佛。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乞丐死了，他成了主人。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并不是说佛陀继续积累，然后有一天他不再是乞丐，成为了皇帝。不，一个乞丐永远不可能成为皇帝，如果这是一种积累，他将继续是一个乞丐。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乞丐，但他仍将是一个乞丐。富有的乞丐只是比贫穷的乞丐更大的乞丐。









突然，有一天，佛陀意识到了内在的宝藏。然后他就不再是一个乞丐了，他成了一个主人。乔达摩悉达多和乔达摩佛陀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

这就是你和佛陀之间的距离。但宝藏隐藏在你的内心，就像它隐藏在佛陀身上一样。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天生就有一双失明、患病的眼睛。对于一个盲人来说，世界是不同的。一个小小的手术可能会改变整个事情，让眼睛恢复正常。眼睛准备好的那一刻，观看者就藏在后面，他将开始从眼睛里看。观看者已经在那里了，只是缺少窗户。你住在一所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你可以在墙上破一个洞，然后你会突然向外看。

我们已经是我们将要成为的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和我们将成为的人。未来已经隐藏在现在；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种子中。只需要打开一扇窗户，只需要做一次小手术。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灵性已经存在，一直存在，那么这样一点小小的努力就会有帮助。真的，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只需要付出微小的努力，而且越小越好。

如果你毫不费力地工作，那还是更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很多次都会发生，你尝试得越多，就越难实现。你的努力，你的紧张，你的忙碌，你的渴望，你的期望，都成为了障碍。但只要付出很小的努力，就像他们在禅宗中所说的毫不费力的努力——像不做一样做——就很容易发生。

你越是努力，这种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在需要针头的地方，你使用的是剑。这把剑没有用。它可能更大，但在需要针头的地方，剑是不行的。

去找屠夫吧，他有很大的器械。去看脑外科医生：你在脑外科医生那里找不到这么大的器械。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他们，那就立即逃跑！脑外科医生不是屠夫。他需要非常小的仪器——越小越好。

灵性的技巧更为微妙；它们并不粗犷。它们不可能，因为手术更微妙。在大脑中，外科医生仍然在用粗犷物质做一些事情，但当你在精神层面上工作时，手术变得越来越优美。那里没有什么粗犷的东西。它变得微妙——这是一回事。

其次，提问者会问，“如果某件事很小，怎么可能通过它迈出更大的一步？”这个概念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现在科学知道，粒子越小，原子越多，爆炸性就越强，实际上就越大。它越小，效果就越大。你能在1945年之前想到吗？任何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或梦想家能想到两次原子弹爆炸会彻底摧毁日本的两个大城市——广岛和长崎吗？二十万人在几秒钟内就被彻底消灭了。

所使用的爆炸物是什么？原子！最小的粒子炸毁了两个大城市。你看不到原子。你不仅用眼睛看不见，而且无论如何也看不见。我们只能看到效果。

所以不要因为喜马拉雅山有这么大的身躯就认为它更大。喜马拉雅山脉在原子弹爆炸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一个小原子可以毁灭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尺寸大的不一定更强。相反，单位越小，穿透力就越强。单元越小，充满能量的程度就越高。

这些小技术都是原子技术。那些正在做更大事情的人不知道原子科学。你会认为一个处理原子的人是一个处理小事情的小人物，而一个处理喜马拉雅山的人看起来会很大。希特勒处理广大群众；毛泽东处理广大群众。而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他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小单位的物质——能量粒子。但最终，在爱因斯坦的研究面前，政治家们已经无能为力。

他们正在一块更大的画布上工作，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小单位的秘密。

道德主义者总是在大领域上工作，但这些领域很粗狂。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大。他们毕生致力于道德教化，实践这个和那个，致力于SANYAM——控制。

他们继续控制；整个大厦看起来很大。

但Tantra对此并不关心。Tantra关注的是人类心智和意识里微妙的奥秘。而Tantra已经实现了微妙奥秘。这些方法是原子方法。如果你能达到它们，它们的结果将是爆炸性的、宇宙性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你能说，“通过这样一个小而简单的练习，一个人怎么会变得开悟呢？”你是在不做练习的情况下这么说的。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不会说这是一个小而简单的练习。它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在两三句话内就完成了整个练习。

你知道原子式吗？两三个单词，然后给出整个公式。

用这两三个词，那些能理解的人，那些能使用这些词的人，可以摧毁整个地球。这个公式很小。

这些也是公式，所以如果你只看公式，它看起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简单的东西。事实并非如此！试着去做。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并不那么容易。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却是最深奥的东西之一。我们将分析过程；那么你就会明白了。

当你吸气的时候，你永远感觉不到呼吸。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呼吸。

你会立即否认这一点。你会说：“这是不对的。

我们可能没有持续的意识，但我们能感觉到呼吸。“不，你感觉不到呼吸，你感觉到的是通道。







看看大海。波浪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海浪。但这些波浪是由空气和风产生的。你看不到风，你看到的是对水的影响。当你吸气时，它会碰到你的鼻孔。你能感觉到鼻孔，但你永远不知道呼吸。它往下走——你能感觉到通道。它又回去——你再一次感觉到通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呼吸，你只感觉到触摸和流逝。

这不是Shiva说“意识到”的意思。首先，你会意识到通道，当你完全意识到通道时，只有到那时，你才会逐渐开始意识到呼吸本身。当你意识到呼吸时，你就能够意识到间隙和间歇。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对于Tantra，对于所有的寻求，都有多层意识。如果我拥抱你，首先你会意识到我对你身体的触摸；不是我的爱，我的爱并不那么粗犷。通常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爱。我们只知道身体在运动。

我们知道爱的动作，我们知道不爱的动作——但我们从未了解过爱本身。如果我吻你，你会意识到触摸，而不是我的爱；爱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除非你意识到我的爱，否则这个吻已经死了，毫无意义。

如果你能意识到我的爱，那么你只才能意识到我，因为这又是一个更深的层次。

呼吸进入。你感觉到的是触摸，而不是呼吸。但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触摸。如果有什么不对劲，只有到那时你才会感觉到。如果你呼吸困难，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否则你就不会感觉到了。第一步是意识到被呼吸触摸的通道；那么你的敏感度就会提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要想变得如此敏感，知道是呼吸的运动，而不是触觉。然后，Tantra说，你就会知道PRANA——生命力。只有到那时，才会有呼吸停止的间隙，呼吸不动的间隙——或者呼吸接触的中心，或者衔接点，或者进气与呼气的转弯点。这将变得艰巨；那么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如果你做了什么，如果你进入了这个中心，只有到那时你才会知道这有多困难。佛陀花了六年时间来到了这个中心。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他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然后事情发生了。Mahavir在这上面花了十二年；然后事情发生了。但公式很简单，理论上这可能发生在这个时刻——理论上，记住。理论上没有障碍，那么为什么不在此时此刻发生呢？你就是障碍。

如果不是你，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宝藏就在那里；你知道这个方法。你可以挖，但你不会挖。

即使是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不去挖掘的借口，因为你的思想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

别傻了。你怎么能通过这么简单的事情成佛呢？不会的。”然后你什么都不做，因为这怎么会发生？

思想很狡猾。如果我说这很难，思想会说：“这太难了，超出了你的能力。”。如果我说这很简单，思想会说 "这太简单了，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思想总是在把事情合理化，总是逃避去做。

思想制造障碍。如果你认为这很简单，或者太难了，这将成为一个障碍——那么你该怎么办？你不能做一件简单的事，也不能做一个困难的事。你打算做什么？告诉我！如果你想做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会让它变得困难。如果你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会让它变得简单。两者兼而有之——这取决于如何解读。但有一件事是需要的，那就是你要做。如果你不打算做，那么思想会一直给你借口。







从理论上讲，在此时此地是可能的；没有实际的障碍。但也存在障碍。它们可能不是真实的，可能只是心理上的——它们可能只是你的幻觉——但它们确实存在。

如果我对你说：“别害怕，走吧！你认为的蛇不是蛇，它只是一根绳子，”恐惧会依然存在。在你看来，它就像一条蛇。

所以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你在发抖；你想逃跑。我说这只是一根绳子，但你的思想会说，“这个人可能与蛇有阴谋。一定有什么不对劲。这个人在强迫我走向蛇。他可能对我的死感兴趣，或者其他什么。”如果我努力试图让你相信这是一根绳子，那只会表明我在某种程度上有兴趣强迫你走向蛇。如果我对你说，理论上可以在这个时候把绳子看作一根绳子，你的思想会制造很多很多问题。

事实上，不存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事实上没有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是思想有问题，你通过思想来看待现实；因此，现实变得有问题。你的思想就像监狱一样运作。它分裂并制造问题。不仅如此，它创造的解决方案会成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没有问题需要解决。现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但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无论你往哪里看，都会制造问题。你的“看”有问题。我告诉过你这个呼吸技巧；现在大脑会说：“这太简单了。”

为什么？为什么大脑会说这很简单？

当蒸汽机第一次被发明时，没有人相信它。它看起来如此简单——难以置信。就像你知道厨房里的水壶一样，蒸汽驱动发动机，运输让成百上千的乘客和这样的负载？就用和你熟悉的蒸汽？这是不可信的。

你知道英国发生了什么吗？当第一列火车开动时，没有人准备坐进去——没有人！许多人被说服、贿赂，他们得到了钱坐在火车上，但在最后一刻他们逃脱了。他们说：“首先，蒸汽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蒸汽这样简单的东西也不可能创造这种奇迹。如果发动机启动，那就意味着魔鬼在某个地方工作。魔鬼在运行这个东西，而不是蒸汽。怎么保证一旦启动，你能把它停下？”

由于这是第一列火车，所以无法提供任何保证。它以前从未停止过，只是有可能。当时没有经验，所以科学不能说，“是的，它会停止。”理论上它会停止。。。但人们对理论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是否有让火车停下的实际经历：“如果火车从未停过，那么坐在火车上的我们怎么办？”

于是，十二名罪犯作为乘客从监狱里被带了出来。

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死，无论如何，他们被判处死刑，所以如果火车不停下来也没有问题。然后，认为它会停下来的疯狂司机，发明它的科学家，以及这十二名无论如何都会被杀的乘客，都上了车。“蒸汽这样简单的东西，”他们当时说。但现在没有人这么说，因为现在它正在发挥作用，你也知道。


一切都很简单——现实很简单。它看上去很复杂，只是因为无知；否则一切都很简单。一旦你知道了，它就变得简单了。记住，知道一定会很困难，不是因为现实，而是因为你的想法。这项技术很简单，但对你来说并不简单。你的头脑会制造困难。所以要试试看。

另一个朋友问，如果我尝试这种方法来感知我的呼吸，如果我注意自己的呼吸，那么我就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它身上。如果我要做其他任何事，那么我就不能感知自己的呼吸。

这是会发生的，所以一开始就选择早上、晚上或任何时候的特定时段。做一个小时的练习；不要做任何其他事情。只需练习。一旦你适应了它，那么它就不会成为问题。即使走在街上，你也可以意识到。

“意识到”和“关注”是有区别的。

当你关注任何事情时，都是排他性的；你必须把注意力从其他地方转移开。所以这真的很紧张。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关注。你只关注一件事，而牺牲了其他一切。如果你注意呼吸，你就不能注意走路或开车。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尝试，因为你不能同时注意这两者。

关注意味着只关注一件事。而“意识到”却不一样；它不是排他性的。它不是在集中注意力，而是细心、意识到而已。当你包容意识时，你就是有意识的。你的呼吸在你的意识中。你走着，有人经过，你也意识到了他。有人在路上制造噪音，有火车经过，有飞机飞过——一切都包括在内。意识到是包容性的，注意力是排他性的。但在一开始，你只会关注。

因此，首先在特定的时段进行尝试。在一个小时内，注意你的呼吸。渐渐地，你将能够将注意力转化为意识到。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走路，专心走路，充分意识到走路和呼吸。

不要在行走和呼吸这两个动作之间产生任何对立。两者兼而有之。这并不难。

看例如，我可以在这里关注一张脸。

如果我只关注一张脸，那么所有的脸都不会出现在我面前。如果我的注意力在一张脸上，那么其他的脸都会被排除在外。如果我只注意那张脸上的鼻子，那么整个脸，剩下的脸，都会被排除在外。我可以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

反之亦然。我注意整张脸；然后眼睛、鼻子和一切都在那里。然后我把注意力放得更广了。我不再把你们看作个体，而是把你们看作一个群体。然后整个小组都在我的注意中。如果我认为你与街上的噪音不同，那么我就是在排除街道。但我可以把你和街道看作一个整体。这样我就能知道你和这条街了。我可以意识到整个宇宙。这取决于你的注意力的焦距——它变得越来越广。但首先要从注意力开始，记住你必须成长为意识。









所以选择一小段时间。早上很好，因为你很新鲜，精力很重要，一切都在上升；早上你会更有活力。

生理学家说，你不仅更有活力，而且早上的身高也比晚上高一点。如果你有六英尺高，那么早上你是六英尺半英寸，晚上你会回到六英尺高。失去半英寸是因为你的脊椎在疲劳时会稳定下来。

所以在早晨，你是新鲜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

这样做：不要把冥想作为你日程上的最后一件事。让它成为第一个。然后，当你觉得现在它不是一种努力，当你们可以坐在一起一个小时，完全沉浸在呼吸中——意识到，专注——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你已经在不付出任何努力的情况下实现了注意到呼吸；当你在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放松并享受它时，你就达到了。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走路。记住两者；然后继续添加内容。经过一段时间后，即使在睡眠中，你也能持续意识到自己的呼吸。除非你在睡眠中也能意识到，否则你将无法深入。但这一次来了，一次又一次地来了。

一个人必须有耐心，一个人必须正确地开始。要知道这一点，因为狡猾的思想总是试图给你一个错误的开始。然后你可以在两三天后离开它，然后说：“这太没希望了。”思想会给你一个错误的开始。所以，要永远记得正确地开始，因为正确地开始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但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你很清楚专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你完全沉睡了。因此，如果你在做其他事情时开始注意呼吸，你就无法做事。而且你不会放弃做事，你会放弃注意呼吸的努力。

所以不要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问题。二十四小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小角落。40分钟就可以了…在那里做那些方法。但是思想会给出很多借口。思想会说：“时间在哪里？已经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时间在哪里呢？”或者思想会说，“现在不可能，所以推迟。”。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当情况好转时，你会去做。“小心你的思想对你说的话。不要太相信你的思想。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可以怀疑每个人，但我们从不怀疑自己的思想。”。



即使是那些经常谈论怀疑主义;、怀疑和理性的人，他们也从不怀疑自己的思想。从过去一路走来，是你的思想把你带到了现在所处的状态。如果你在地狱里，那么就是你的思想把你带进的这个地狱，你永远不会怀疑这个指引。你可以怀疑任何老师，任何师傅，但你永远不会怀疑自己的思想。带着坚定的信念，你会像大师一样用你的思想行动。你的思想把你带到了混乱，带到了你现在的痛苦。如果你要怀疑任何事情，首先要怀疑你自己的思想。每当你的思想说了什么，都要三思而后行。

你真的没有时间吗？真正地你没有时间冥想——给一个小时冥想？三思而后行。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是这样吗，我没有时间了？”


我没看到。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时间不够的人。我继续看到有人在打牌，他们说：“我们在消磨时间。”他们去看电影，说：“该怎么办？”他们在消磨时间，八卦，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份报纸，谈论他们一生都在谈论的同样的事情，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了。”对于不必要的事情，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为什么？

有了不必要的事情，思想就没有任何危险。你一但到冥想，思想就会警觉起来。现在你正朝着一个危险的维度前进，因为冥想意味着思想的死亡。如果你进入冥想，你的思想迟早会溶解，完全隐退。思想变得警觉起来，开始说对你说很多事情：“时间在哪里？即使有时间，也要做更重要的事情。首先把它推迟到以后。你可以随时冥想。钱更重要。先聚财，然后在空闲时冥想。没有钱你怎么能冥想？所以要注意钱，然后再冥想。”

你觉得冥想很容易被推迟，因为它与你的即时生存无关。面包不能延期——你会死的。钱不能延期——它是你的基本必需品所需要的。冥想可以推迟，你可以在没有冥想的情况下生存。

真的，没有它你可以轻松生存。

当你深入冥想的那一刻，你将无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你将消失。从这个生命的圆圈，这个轮子，你将消失。冥想就像死亡，所以思想变得害怕。冥想就像爱情，所以思想会变得害怕。上面写着“推迟”，你可以无限期地推迟。你的脑子里总是在说这样的话。不要以为我在说别人。我在针对你。



我遇到过很多聪明的人，他们总是说一些关于冥想的非常愚蠢的话。一名男子来自德里；他是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学习冥想。他来自德里，在这里呆了七天。我让他去孟买乔帕蒂海滩上的晨间冥想课，但他说：“这很难。我不能这么早起床。”他永远不会考虑自己的思想对他说了什么。这有这么难吗？现在你会知道：这个练习可以很简单，但你的思想并不是那么简单。思想会说：“我早上六点怎么能起床？”

我当时在一个大城市，那个城市的收藏家晚上十一点来接我。我正要上床睡觉，他走过来对我说：“不！这很紧急。我很不安。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告诉我。

“所以请给我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教我冥想；否则我可能会自杀。我非常不安，我非常沮丧，我的内心世界肯定会发生一些事情。我的外部世界完全丢失了。”

我告诉他，“早上五点来。”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他五点不能起床。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早起床。”

好吧，“我告诉他，”然后十点来。"

他说：“这也很困难，因为到十点半我就要到办公室了。”

他不能休一天假，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他，“这是你的生死问题还是我的生死问题？谁的？”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足够聪明。这些把戏非常聪明。

所以，不要认为你的思想没有在玩同样的把戏。它非常狡猾，因为你认为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永远不会怀疑它。它不是你的，它只是一种社会产物。它不是你的！它是给你的，是强加给你的。你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教育和制约。从很小的时候起，你的思想就被其他人创造了——父母、社会、老师。过去正在创造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思想。逝去的过去不断地强加给活着的人。



老师只是代理人——死者与生者之间的代理人。他们不断地把事情强加给你。但思想与你如此亲密，差距如此之小，以至于你认同了它。

你说：“我是印度教徒。”再想想，重新考虑一下。你不是印度教徒。你被赋予了印度教的思想。你生来就是一个简单、天真的人——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罕默德教徒。但你被赋予了一种穆罕默德的思想，一种印度教的思想。你被强迫，被束缚，被监禁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然后生活继续增加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变得沉重——沉重地压在你身上。你什么都不能做；思想开始强迫你走自己的路。你的经历正在被添加到脑海中。

你的过去不断地影响着你的每一个现在。如果我对你说了什么，你不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一种开放的方式来思考。你的旧思想，你的过去将介于两者之间，将开始谈论和喋喋不休地支持或反对。

记住，你的思想不是你的，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它来自你的父母。

你的思想也不是你的；它也来自你的父母。你是谁？

要么与身体相认同，要么与思想相认同。你认为你年轻，你认为你老了，你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你以为自己是耆那教教徒，你是帕西人。

你不是！你生来就是一个纯粹的觉知。这些都是监禁。

这些在你看来很简单的技巧不会那么简单，因为思想会不断地制造很多复杂和问题。

就在几天前，一个人来找我，他说：“我正在尝试你的冥想方法，但告诉我，它是在什么经文中给出的？如果你能使我确信，它是在我的宗教经文中给出的，那么我做起来会更容易。”但如果它写在经文中，为什么他会更容易做呢？因为那样的话，思想就不会制造问题了。思想会说：“好吧！这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去做吧。”如果它没有写在任何经文中，那么思想会说，“你在做什么？”思想会反对它。

我对那个男人说：“你用这种方法已经三个月了。你感觉怎么样？”他说：“太好了。我感觉很好。但告诉我……从圣经中给予一些权威。”他自己的感觉根本不是权威。他说：“我感觉很好。我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平静、更加有爱。我感觉很棒。”但他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权威。思想要求从过去获得权威。











我告诉他：“你的经文中没有写这句话。相反，很多反对这种技巧的东西都写了出来。”他的脸变得悲伤起来。然后他说：“那么我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很难继续下去。”

为什么他自己的经历没有任何价值？

过去——条件反射，思想——不断地塑造着你，摧毁着你的现在。

所以要记住，并且要意识到。对自己的思想持怀疑态度。不要相信它。

如果你能达到这种不相信自己思想的成熟度，只有这样，这些技巧才会真正简单、有用、有效。他们将创造奇迹——他们可以创造奇迹。

这些技术，这些方法根本无法在智力上理解。我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为什么要尝试呢？如果他们在智力上无法理解，那么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它们无法在智力上被理解，但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你意识到某些方法可以彻底改变你的生命。

你只能理解智力上的，这是一个问题。你无法理解其他任何东西；你只能理解智力上的。而这些技巧在智力上是无法理解的，那么如何沟通呢？

要么你应该找到一些方法，让这些技巧在智力上可以理解，但这是不可能的。要么你应该能够在不引入智力的情况下理解，这是可能的。

你必须从理智开始，但不要执着于此。当我说“做”时，试着去做。如果你的内心开始发生一些事情，那么你将能够抛开你的智力，在没有智力、没有任何努力、没有冥想的情况下直接向我伸出援手。但要开始做点什么。

我们可以继续谈很多年，你的脑子里可能塞满了很多东西，但这无济于事。相反，它可能会伤害你，因为你会开始知道很多事情。如果你知道很多事情，你就会感到困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好的。知道一点并练习一下是很好的。一个技巧可能会有所帮助；去做总是有帮助的。做这件事有什么困难？

内心深处有恐惧。恐惧是，如果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停止发生——这就是恐惧。这可能看起来很矛盾，但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人，他们认为自己想改变。他们说他们需要冥想，他们要求深刻的转变，但内心深处他们也很害怕。它们是双重的——双重的；他们有两种想法。他们一直在问该做什么，从来没有做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问呢？只是为了欺骗自己，他们真的有兴趣改变自己。这就是他们提出要求的原因。







这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一种他们真的、真诚地对改变自己感兴趣的假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问，去找这位大师，寻找，尝试，但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内心深处很害怕。埃里克·弗罗姆写了一本书，《自由的恐惧》。标题似乎自相矛盾。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喜欢自由；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在为自由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也在“那个世界”。

他们说：“我们想要MOKSHA——解脱——我们想要摆脱所有的限制，摆脱所有的奴隶制度。我们想要完全自由。”。但埃里克·弗罗姆说，人类害怕自由。我们想要它，我们继续说我们想要，我们继续说服自己我们想要，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害怕自由。我们不想要它！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二元性？

自由会产生恐惧，冥想是最深的自由。你不仅从外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你还从内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是思想，奴役的基础。你从过去的一切中解脱出来了。当你失去思想的那一刻，过去就消失了。你已经超越了历史；现在没有社会，没有宗教，没有圣经，没有传统，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居所。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因为过去和未来是思想、记忆和想象的一部分。

那么你现在就在这里。现在没有任何未来了。将会有现在、现在和现在——永恒的现在。然后你就完全自由了；你超越了所有的传统，所有的历史，身体，思想，一切。一个人摆脱了恐惧。这样的自由？那你会在哪里？在这样的自由中，你能存在吗？在这样的自由中，在这样的浩瀚中，你能拥有你的小“我”——你的我执吗？你能说“我是”吗

你可以说，“我被束缚了”，因为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界限。

当没有束缚时，就没有边界。你变成了一个状态，没有别的了。。。

绝对的虚无，空虚。这会产生恐惧，所以人们继续谈论冥想，谈论如何冥想，然后不去做。

所有的问题都源于这种恐惧。感受这种恐惧。如果你知道，它就会消失。如果你不知道，它会继续。你准备好在精神层面上死去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每当有人来到佛陀面前，他都会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你不是。因为你不是，所以你不会死，你不会生；因为你不是。所以你不能处于痛苦和束缚中。你准备好接受这一点了吗？”佛陀会问，“你准备好接受这一点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那么现在就不要尝试冥想。首先试着弄清楚你是否真的是。有自我吗？里面有什么物质吗？还是你只是一个组合？”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冥想。











如果你设法找到，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是一个组合。有些东西来自你母亲，有些来自你父亲，其他的都来自食物。这是你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你不是，没有自我。回想一下：有些东西来自这里，有些东西来自那里。头脑中没有什么是原创的。这只是积累。

找出思想中是否有自我。

如果你深入了解，你会发现你的身份就像洋葱一样。你剥掉一层，另一层就会出现；你剥掉另一层，又有一层出现了。你继续剥离层层，最终你会变得一无所有。所有的层都被扔掉了，里面什么都没有。身体和思想就像洋葱。当你剥离了身体和思想，你就会遇到一个虚无，一个深渊，一个无底的虚空。佛陀称之为SHUNYA。

遇到这种SHUNYA，遇到这种虚空，会产生恐惧。这种恐惧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不冥想。我们谈论过它，但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情。这种恐惧是存在的。你内心深处知道有一片虚空，但你无法逃避这种恐惧。

无论你做什么，恐惧都会一直存在，除非你遇到它。这是唯一的方法。

一旦你遇到了你的虚空，一旦你知道你的内心就像一个空间，shunya，那么就不会有恐惧了。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恐惧，因为这个shunya，这个虚空，是无法被摧毁的。这个虚空不会消失。会消失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它不过是一层洋葱。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冥想中，当一个人接近这种虚空时，他会变得害怕并开始颤抖。一个人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一个人想逃离这种虚空，回到这个世界。

许多人回去了；然后他们再也不会回头了。在我看来，你们每个人都尝试过一些生活或其他冥想技巧。你已经接近虚空，然后恐惧笼罩着你，你逃离了。在你过去的记忆深处，那记忆就在那里；这就成了障碍。每当你再次想到尝试冥想时，你潜意识深处的过去记忆会再次扰乱你，并说：“继续思考，不要这样做。你已经做过一次了。”

很难找到一个一生中没有尝试过一两次冥想的人——我也调查过很多人。记忆就在那里，但你没有意识到，你也没有意识到记忆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每当你开始做些什么的时候这就成为障碍。这个和那个就会在很多方面阻止你。所以，如果你真的对冥想感兴趣，那就去了解你自己对冥想的恐惧。真诚地对待它：你害怕吗？如果你害怕，那么首先必须对你的恐惧，而不是冥想采取措施。











佛陀曾经尝试过许多方法。有时有人会对他说：“我害怕尝试冥想。”这是必须的：必须告诉师傅你很害怕。你不能欺骗师傅。。。没有必要——这是在欺骗你自己。因此，每当有人说“我害怕冥想”时，佛陀就会说，“你正在满足第一个要求。”

一旦你对自己说你害怕冥想，那么某些事情就有可能发生。

然后可以做一些事情，因为你已经发现了一件深层次的事情。那么，恐惧是什么呢？沉思一下。去挖掘它的来源，它的来源是什么。

所有的恐惧基本上都是以死亡为导向的。无论它的形式、模式、形状、名称如何，所有的恐惧都是以死亡为导向的。如果你深入，你会发现你害怕死亡。

如果有人来到佛陀面前说：“我害怕死亡，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佛陀会说， “去河边的火葬台，去墓地，注视那燃烧的火葬堆。人们每天都在死亡，他们会被烧死。只要呆在MARGHAT墓地，注视那燃烧的火葬堆。当人们的家人走了，你就留在那里。只需看着火，看着燃烧的尸体。当一切都变成烟雾时，你只需深深地看着它。不要思考，只需沉思，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

“当你确信死亡是无法逃脱的，当你绝对确定死亡是生命的一种方式，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将要发生，没有出路，你已经在其中了，到那时，你再来找我。”，在沉思了几个月后，溶解在灰烬中——只剩下一股烟，然后消失了——一种确定性会出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这才是唯一的确定性。生命中唯一确定的就是死亡。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对死亡你不能说它可能是或不是。它是；它会发生的。它已经发生了。当你进入生命的那一刻，你就进入了死亡。现在对此无能为力。

当死亡是确定的时候，就没有恐惧。恐惧总是伴随着可以改变的事情。

如果要死亡，恐惧就会消失。如果你能改变，如果你能对死亡做点什么，那么恐惧就会一直存在。如果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你已经在其中了，那么恐惧肯定会消失。当对死亡的恐惧消失后，佛陀会允许你冥想。他会说：“现在你可以冥想了。”

所以你也会深入你的脑海。只有当你内心的障碍被打破，内心的恐惧消失，你确信死亡就是现实时，听这些技巧才会有帮助。所以，如果你死在冥想中，就没有恐惧——死亡是肯定的。

即使死亡发生在冥想中，也没有恐惧。只有这样，你才能移动——然后你才能以火箭般的速度移动，因为那里没有障碍。

需要时间的不是距离，而是障碍。如果没有障碍物的话，你可以随时移动。如果不是因为障碍，你已经在那里了。这是一场跨栏比赛，你会继续设置越来越多的跨栏。





当你跨过一个障碍时，你感觉很好；现在你已经跨过了障碍，你感觉很好。它的愚蠢之处在于，障碍是你一开始就设置在那里的。它从来没有自己出现过。你继续设置跨栏，然后跳过它们，然后感觉良好；然后你继续设置更多的跨栏，然后再跳。你在一个圆圈里移动，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到达中心。

思想制造障碍是因为思想害怕。它会给你很多关于你为什么不冥想的解释。不要相信。深入调查，找出根本原因。

为什么一个人一直在谈论食物，却从不吃东西？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人看起来疯了！

另一个人继续谈论爱却从不爱，另一个人继续谈论其他事情却从不采取任何行动；它变成了一种强迫。一个人继续，一个人把说话看作是在做。通过交谈，你感觉自己在做某事，所以你感到很自在。你正在做一些事情——至少在说话，至少在阅读，至少在听。这是行不通的。这是骗人的；不要上当受骗。

我将在这里谈论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不是为了滋养你的思想，不是为了让你更有知识，不是为了使你更有见识。我不是想让你成为专家。我在这里讲话是为了给你一种可以改变你生命的技巧。

所以，无论哪种方法对你有吸引力，都不要开始谈论它——去做吧！保持沉默，然后去做。你的思想会提出很多问题。在问我之前先深入询问。先深入询问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很重要，或者你的思想是否只是在欺骗你。

做，然后问。然后你的问题变得有意义起来。我知道哪个问题是通过实践提出的，哪个问题是仅仅通过好奇和智力提出的。所以，总有一天，我不会回答你的智力问题。做点什么——然后你的问题就变得有意义了。这些问题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并不是在做完之后问的。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最后，我必须再次重申：

你已经是真理了。

只需要一定的觉醒。

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要进入你自己，这一刻是可能的。如果你能放下你的思想，你现在就进入。

这些技巧是为了把你的思想放在一边。这些技巧并不是真正用于冥想的；它们是为了把思想放在一边。一旦思想不在那里，你就在那里！



我认为这对今天来说已经足够了，甚至绰绰有余。



结束





=======================================================



第五章：注意力的五大技巧


经文：

5. ATTENTION BETWEEN EYEBROWS, LET MIND BE BEFORE THOUGHT. LET FORM FILL WITH BREATH ESSENCE TO THE TOP OF THE HEAD AND THERE SHOWER AS LIGHT.
5.專注在兩眉之間，讓心智落在思緒之前，讓形體直到頭頂充滿呼吸的精髓，從那裡如光一般灑落。

6. WHEN IN WORLDLY ACTIVITY, KEEP ATTENTION BETWEEN TWO BREATHS, AND SO PRACTICING, IN A FEW DAYS BE BORN ANEW.
6.處在世間活動時，保持專注於兩個呼吸之間，如此練習，不需幾日重獲新生。

7. WITH INTANGIBLE BREATH IN CENTER OF FOREHEAD, AS THIS REACHES HEART AT THE MOMENT OF SLEEP, HAVE DIRECTION OVER DREAMS AND OVER DEATH ITSELF.
7.隨著前額中心裡那無形的呼吸，當在沉睡的時刻抵達於心，對夢和死亡本身都已掌握。

8. WITH UTMOST DEVOTION, CENTER ON THE TWO JUNCTIONS OF BREATH AND KNOW THE KNOWER.
8.懷著最大之奉獻，以呼吸的兩個轉接點為中心，知道了知者。

9. LIE DOWN AS DEAD. ENRAGED IN WRATH, STAY SO. OR STARE WITHOUT MOVING AN EYELASH. OR SUCK SOMETHING AND BECOME THE SUCKING.
9.如死去般躺下來。憤怒激起時，待在如此。或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著。或吸吮某樣東西並變成那個吸吮。







当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之一毕达哥拉斯在埃及想进入一所神秘主义学派的神秘学校时，他被拒绝了。毕达哥拉斯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他无法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地申请，但他被告知，除非他经过禁食和呼吸的特殊训练，否则他不能进入学校。

据报道，毕达哥拉斯曾说过：“我来这里是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任何训练。”但学校当局说：“除非你与众不同，否则我们不能给你知识。事实上，我们对知识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对实际经验感兴趣。除非知识是生活和经验的，否则没有知识就是知识。”。

因此，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持续快速呼吸四十天，并对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意识。"

没有其他办法，所以毕达哥拉斯必须通过这次训练。经过四十天的禁食和呼吸、清醒和专注，他被允许进入学校。据说毕达哥拉斯说过：“你不允许毕达哥拉进来，而我是一个不同的人，我重生了。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因为那时我的整个观点都是理智的。通过这种净化，我的存在中心发生了变化。从智力上来说，它已经深入到了内心。现在我能感觉到东西了。在这次训练之前，我只能通过智力和头脑来理解。现在我能感觉到了。现在，真理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生命。这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体验——存在主义。"



他经历了什么训练？第五种技巧是毕达哥拉斯的技巧。它是在埃及制造的，但技术是印度的。

第五种技巧：

眉毛之间的注意力，让心智先于思考。让身体充满呼吸精华，直到头顶，然后以轻盈的姿态沐浴其中。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技巧。毕达哥拉斯将这种技巧带到了希腊，事实上，他成为了西方所有神秘主义的源泉。他是西方所有神秘主义之父。这项技术是非常深入的方法之一。试着理解这一点：眼睛之间的注意。。。现代生理学和科学研究表明，眉毛之间的腺体，是身体最神秘的部分。

这个被称为松果体的腺体是西藏人的第三只眼睛——Shiva涅陀罗：Shiva的眼睛，Tantra的眼睛。两只眼睛之间有第三只眼睛，但它没有功能。

它就在那里，它可以随时发挥作用，但它不是自然发挥作用的。

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打开它。它不是盲的；它只是简单地关闭了。这个技巧就是打开第三只眼睛的。

眉毛之间的注意力。。。閉起你的眼睛，然後聚焦你的雙眼，就在兩眉中央。以閉著的雙眼，焦點就落在中間處，好像你仍然是藉由你的兩隻眼睛在看。給出全部的專注在那上面。

这是最简单的专心方法之一。你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注意到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这个腺体像某些东西一样吸收注意力。如果你注意它，你的两只眼睛都会被第三只眼睛催眠。它们变得固定；它们不能移动。如果你试图专注于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这是很困难的。第三只眼睛吸引注意力，迫使注意力；它很吸引人。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方法都使用了它。训练你的注意力是最简单的，因为你不仅试图集中注意力，腺体本身也会帮助你；它是有磁性的。

你的注意力是被强行引起的。它被吸引了。

古老的Tantra经典中说，第三只眼睛的食物是注意力。它饿了；它一直渴望生命和生命。如果给它注意力，它就会变得有活力。它变得有生命了！食物给了它。一旦你知道注意力就是食物，一旦你觉得你的注意力被腺体本身磁性地吸引、吸引、拉动，那么注意力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人们只需要知道正确的一点。所以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两只眼睛移到中间，感受这一点。当你接近这个点时，你的眼睛会突然变得固定不动。当移动它们变得困难时，就知道你抓住了正确的点。

眉毛之间的注意力，让心智先于思考。。。

如果這樣的專注是存在的，你將首次體驗到一種奇特的現象。生平第一次你將看見思緒是在你面前快速經過；你將變成目擊者。就像是電影螢幕：思緒快速地移動，而你是目睹這一切之人。一旦你的專注力聚焦在第三眼中心了，你會立刻成為能夠覺察內心思緒的观照者。

通常情况下，你不是观照者，你是有思想的。如果有愤怒，你就会变得愤怒。如果一个思想在移动，你就不是观照者，你会与这个思想融为一体，认同它，并随之移动。

你成为了你的思想；你变成它的形式。当性存在时，你就变成了性，当愤怒存在时，就变成了愤怒，当贪婪存在时，就会变成贪婪。任何思想的移动都会与你产生共鸣。你和这个思想之间没有任何差距。

但当你专注于第三只眼睛时，你突然变成了一个观照者。通过第三只眼睛，你就成为了观照者。通过第三只眼睛，你可以看到思想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流动，或者人们在街上移动。

你坐在窗户边看天空或街上的人；您没有任何身份。你很冷漠，是山上的一个观察者——与众不同。现在，如果愤怒存在，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物体。现在你不觉得自己在生气。你感觉自己被愤怒包围了——愤怒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你周围——但你不是愤怒的人。如果你不是愤怒的人，愤怒就会变得无能为力，它不会影响你；你保持原样。愤怒会来来去去，你会是自己的中心。

第五种技巧是寻找观照者的技巧。眉毛之间的注意力，让心智先于思考。现在看看你的想法；现在遇到你的想法。让身体充满呼吸精华，直到头顶，然后以轻盈的姿态沐浴其中。当注意力集中在两条眉毛之间的第三眼中心时，会发生两件事。一个是，你突然成为了一个观照者。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你成为了一个观照者，你将以第三只眼睛为中心。试着做一个观照者。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尽力做一个观照者。你生病了，身体又痛又难受，你有痛苦和折磨，不管怎样——做它的观照者。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认同它。做一个观照者，一个观察者。

然后，如果观照成为可能，你将专注于第三眼。

反之亦然。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三眼上，你就会成为一个观照者。这两件事是一体的。所以第一件事：通过以第三只眼睛为中心，观照自己就会发生。现在你可以遇见你的想法了。

这将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现在你可以感受到呼吸的微妙振动。现在你可以感受到呼吸的形式，呼吸的本质。

首先试着理解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呼吸的本质”。当你在呼吸时，你不仅仅是在呼吸空气。科学说，你呼吸的只是空气——只有氧气、氢气和其他气体的组合形式。他们说你在呼吸空气！但Tantra说，空气只是载体，而不是真正的东西。你在呼吸生命力。空气只是介质；普拉纳是内容。你呼吸的是普拉纳，而不仅仅是空气。

现代科学仍然无法发现是否有类似普拉纳的东西，但一些研究人员感到了一些神秘。呼吸不仅仅是空气。许多现代研究人员也感受到了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字——德国心理学家威廉·赖希，他称之为“狂欢能量”。它与普拉纳是一样的。他说，当你呼吸的时候，空气只是一个容器，其中有一种神秘的成分，可以被称为orgone、prana或ELAN VITAL。但这是非常微妙的。真的，这不是物质。空气是物质——容器是物质——但一些微妙的、非物质的东西正在通过它。

它的影响是可以感受到的。当你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自己身上产生了某种活力。如果你和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在一起，你会感觉很糟糕，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上被夺走了。当你去医院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这么累？到处都在抽取你。整个医院的气氛都不好，那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能量。所以，如果你在那里，你的普拉纳突然开始从你身上被抽出。当你在人群中时，为什么有时会感到窒息？因为你的普拉纳被抽取了。当你早上独自一人在天空下，在树下时，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种活力——普拉纳。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的普拉纳就会被吸走。

威廉·赖希做了很多实验，但人们认为他是个疯子。科学有自己的迷信，科学是一种非常正统的东西。科学还不能感觉到除了空气之外还有什么，但印度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试验它。

你可能听说过，甚至可能见过有人进入三摩地，宇宙意识——地下三摩地——一连几天，没有空气进入。1880年，一个人在埃及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地下三摩地修行。埋葬他的人都死了，因为他将在1920年，也就是四十年后，从三摩地中走出来。1920年，没有人相信他还活着，但他被发现还活着。之后他又活了十年。他已经脸色苍白，但他还活着。空气根本不可能到达他身边。








医生和其他人问他，“这里面有什么秘密？”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普拉纳可以进入并流动到任何地方。”空气不能穿透，但普拉纳可以穿透。一旦你知道你可以不用容器直接吮吸普拉纳，那么你甚至可以进入三摩地几个世纪。

通过聚焦第三眼，你可以突然观察到呼吸的精髓——不是呼吸，而是呼吸的精髓，普拉纳。如果你能观察到呼吸的精髓，普拉纳，你就在那跳跃的地方，突破就发生了。


经文上说，让形态充满呼吸精华到头顶。。。當你開始感覺到呼吸的精髓，普拉那，只要想像你的頭部注滿了它——只是觀想著······不需要任何努力。我将向你解释想象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你专注于第三只眼睛的中心时，只是觀想著，事情就发生了——立即。

现在你的想象力是无能为力的；你继续想象，什么也没发生。但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普通生活中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你正在想象你的朋友，突然有人敲门。你说朋友来了纯属巧合。有时候你的想象力就像巧合一样发挥作用。但无论何时发生这种情况，现在都要试着记住并分析整个事情。每当你觉得自己的想象变成了现实时，就进去观察。你的注意力一定在第三眼附近的某个地方。每当这种巧合发生时，都不是巧合。它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秘密科学。你的大脑一定在不知不觉中靠近了第三只眼睛的中心。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三眼上，那么仅仅是想象力就足以创造任何现象。

这段经文说，当你专注于眉毛之间，你可以感受到呼吸的本质时，让形态填充。現在想像這精髓正充滿你整個頭部，尤其是頭頂，薩哈斯拉(SAHASRAR)——最高的靈性中心。而且只要你一想像，它就會被充滿。

当你想象的那一刻，它就会被填满。從那裡——從頭部頂端——如光一般地灑落。這普拉那精髓正從你的頭頂像光一样灑落。它將要開始灑落。在这光的沐浴下，你将精神焕发，重获新生，焕然一新。这就是内在重生的意义。

所以有两件事：第一，专注于第三只眼睛，你的想象力就会变得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坚持纯洁。在进行这些练习之前，要保持纯洁。纯洁不是Tantra的道德概念，纯洁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专注于第三只眼睛，而你的思想是不纯的，你的想象力可能会变得危险：对你来说危险，对他人来说危险。如果你想谋杀某人，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想法，仅仅想象可能会杀死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坚持首先要纯洁。

毕达哥拉斯被要求禁食，通过特殊的呼吸——这种呼吸——因为这里的人旅行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哪里有力量，哪里就有危险，如果思想不纯洁，无论何时你获得力量，你不纯洁的思想都会立即抓住它。

幸运的是，你曾多次想象要杀人，但这种想象无法奏效。如果它有效，如果它立即实现，那么它将变得危险——不仅对他人，对你自己也是如此，因为你多次想过自杀。




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只眼睛上，只想着自杀就会变成自杀。你将没有任何时间去改变，它会立即发生。

你可能已经观察过人被催眠。当有人被催眠时，催眠师可以说任何话，被催眠的人会立即跟上。无论这个命令多么荒谬，无论多么不合理甚至不可能，被催眠的人都会遵循它。发生了什么？第五种技巧是所有催眠术的基础。每当有人被催眠时，他都被告知要把眼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点上——一些光，墙上的一些点或任何东西，或者催眠师的眼睛上。

当你把眼睛集中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点上时，不到三分钟，你内心的注意力就开始流向第三只眼睛。当你内心的注意力开始流向第三只眼睛的那一刻，你的脸开始改变。催眠师知道你的脸什么时候开始变。突然间，你的脸失去了所有的活力。它变得死了，好像睡着了一样。当你的脸失去光泽和活力时，催眠师会立刻知道。这意味着现在注意力正被第三眼的中心吸引。你的脸已经死了；整个能量都朝着第三只眼睛的中心流动。

现在，催眠师立刻知道所说的一切都会发生。他说，“现在你正在进入深度睡眠”——你会立即入睡。

他说，“现在你正在失去意识”——你会立即失去意识。现在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如果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拿破仑了。”

你会成为。你会开始表现得像拿破仑，你会开始说话像拿破仑。你的手势会改变。你的无意识将接受命令，并将创造现实。如果你患有某种疾病，现在可以命令你说这种疾病已经消失，而且还会消失。或者任何新的疾病都可能产生。

只要把街上的一块普通石头放在你手里，催眠师就可以说：“这是你手里的火”，你就会感到酷热；你的手会被烧伤——不仅是在思想上，实际上也是如此。实际上你的皮肤会被烧伤。你会有灼烧感。发生了什么？没有火，只有一块普通的石头，很冷。

这种燃烧是怎么发生的？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三眼中心，催眠师正在给你的想象力建议，这些建议正在实现。如果催眠师说，“现在你死了”，你会立刻死去。你的心会停止跳动。它将停止。

这是因为第三只眼睛。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想象和实现并不是两件事。想象是事实。想象一下，事实确实如此。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差距。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差距！想象，它就会变成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商羯罗说，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神明的梦。。。神明的梦！这是因为神明以第三眼为中心——永远——所以无论神明的什么梦都会成为现实。如果你也以第三眼为中心，那么你的任何梦想都将成为现实。










舍利弗来到了佛陀面前。他深深地冥想，然后许多事情，许多愿景开始出现，就像任何进入深度冥想的人一样。他开始看到天堂，开始看到地狱，开始看到天使，神，恶魔。它们是真实的，如此真实，以至于他跑来见佛陀，告诉他，这样那样的愿景已经降临到他身上。但是佛陀说：“这没什么，只是梦。只是梦！”

但舍利弗说：“它们太真实了。我怎么能说它们是梦呢？当我在视野中看到一朵花时，它比世界上任何一朵花都更真实。香气就在那里，我可以触摸它。当我看到你时，”他对佛陀说，“我不认为你是真实的。那朵花比你在我面前更真实，所以我如何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佛陀说，“现在你以第三只眼为中心，梦想和现实就是一体的。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将是真实的，反之亦然。”

对于一个以第三眼为中心的人来说，梦将成为现实，整个现实将成为一个梦，因为当你的梦能够成为现实时，你知道梦和现实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因此，当商羯罗说整个世界只是MAYA，一个神明的梦，这不是一个理论命题，也不是一个哲学陈述。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专注于第三眼的人的内心体验。

當你已聚焦在第三眼時，只要觀想普拉那的精髓正從頭頂灑落，那就像你坐在一棵樹下然後花朵灑落，或者你就是在天空下，然後突然間一片雲朵開始灑落雨滴，或者你只是在清晨時分靜靜坐著，然後太陽升起，開始灑落陽光——這一陣光雨從你的頭頂落了下來。如此之灑落會再次創造出你，給予你一個新生。你重新誕生了。



第六种方法：



處在世間活動時，保持專注於兩個呼吸之間，如此練習，不需幾日重獲新生。



在世間活動時，保持專注於兩個呼吸之間。。。忘记呼吸——在两者之间保持专注。一次呼吸已经到来：在它返回之前，在它被呼出之前，有一个间隙，一个间隔。一次呼吸已经停止；在它被再次接收之前，间隙。在世俗的活动中，在两次呼吸之间保持专注，所以练习几天，就会重生。但这必须持续进行。这第六种方法必须持续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在世間活動時。

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把注意力保持在两次呼吸之间。但它必须在活动中练习。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种类似的技术。现在只有这个区别，这必须在世間活動時练习。不要孤立地练习。这个练习是在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进行的。你正在吃东西——继续吃，注意间隙。你在走——继续走，注意空隙。







你要睡觉了——躺下，让睡眠来临，但你要继续注意间隙。为什么要在活动中？因为活动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活动会一次又一次地吸引你的注意力。不要分心，要固定在间隙处。不要停止活动，让活动继续下去。你将有两层存在——做和存在。

我们有两层存在：行为的世界和存在的世界；圆周和中心。继续在外围工作，在圆周上工作；不要停止。继续的工作但同时专注于中心。会发生什么？你的活动将变成一场表演，就好像你在扮演一个角色。

你正在扮演一个角色——例如，在一部戏剧中。你要么成为了罗摩，要么成为了基督。你继续扮演基督或罗摩，但你仍然是你自己。在中心，你知道自己是谁；在外围，你继续扮演罗摩、基督或任何人。

你知道你不是罗摩，你在演戏。你知道自己是谁。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你的活动在周围继续。

如果实践这种方法，你的一生将变成一场漫长的戏剧。你将是一个扮演角色的演员，但总是以间隙为中心。如果你忘记了间隙，那么你就不是在扮演角色，你已经成为了角色。那么这就不是一场戏剧；你把它误认为是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做的。每个人都认为他在生活。这不是生活，它只是一个角色——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国家和形势赋予你的一部分。你被赋予了一个角色，你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你已经认同了它。要打破这种认同，有一种技巧。

奎师那有很多名字。奎师那是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他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扮演很多角色，很多游戏，但绝对不是认真的。

严肃来自于认同。如果你真的成为剧中的罗摩，那么肯定会有问题。这些问题会从你的严肃性中显露出来。当西塔被掳走时，你可能会心脏病发作，整个游戏将不得不停止。如果你真的成为罗摩，心脏病发作是肯定的。。。甚至心力衰竭。

但你只是一个演员。西塔被掳走了，但什么都没被掳走。你会回到你的家，然后平静地睡觉。

即使在梦中，你也不会觉得西塔被掳走了。当西塔真的被掳走时，罗摩自己也在哭泣，问树：“我的西塔去哪里了？谁带走了她？”但要理解的是。如果罗摩真的在哭泣并问树，那么他已经被认出了。他不再是罗摩；他不再是一个神圣的人了。



这是需要记住的一点，对罗摩来说，他的真实生活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已经看到其他演员扮演罗摩，但罗摩本人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当然是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印度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据说蚁垤仙人在罗摩出生之前就写过《RAMAYANA》，然后罗摩不得不跟随他的写作。所以说真的，罗摩的第一幕也是一场戏剧。这个故事是在罗摩出生之前写的，然后罗摩不得不跟随，那么他能做什么呢？当蚁垤仙人这样的人写这个故事时，罗摩必须紧随其后。所以一切都已经安排在一条路上。西塔将被掳走，战争必须进行。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你就能理解命运理论，BHAGYA——命运。它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意思是，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注定的，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戏剧。如果你在剧中扮演罗摩这个角色，你无法改变它，一切都是注定的，即使是你的对话。如果你对西塔说了什么，那只是在重复一些固定的东西。如果生活是注定的，你就无法改变它。

例如，你将在某一天死去——这是注定的。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哭泣，但它是注定的。这样那样的人会在你身边——这是注定的。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么一切都会变成一场戏剧。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那就意味着你只需要执行它。你没有被要求去生活，你只是被要求执行它。

这个技巧，第六个技巧，就是让自己成为一部心理剧——一场演出。

你专注于两次呼吸之间的间隙，生活在边缘继续。如果你的注意力在中心，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不是真正的在外围——这只是“次注意力”；它只是发生在你注意不到的地方。你可以感觉到，你可以知道，但这并不重要。就好像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我将重复这一点：

如果你练习这第六种技巧，你的整个生活就好像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就像它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



第七种技巧：隨著前額中心裡那無形的呼吸，當在沉睡的時刻抵達於心，對夢和死亡本身都已掌握。

你越来越进入更深的层次。

额头中央有一股无形的气息。。。如果你知道第三只眼睛，那么你就知道无形的呼吸，前额中央看不见的普拉纳，然后你就知道淋浴——能量，淋浴。

当它到达心脏时。。。当淋浴到达你的心。。。在睡眠的那一刻，對夢和死亡本身都已掌握。

将这项技术分为三部分。首先，你必须能够感觉到呼吸中的普拉纳——它的无形部分，无形部分，非物质部分。如果你专注于两个眉毛之间，它就会出现；那么它来得很容易。如果你在空档时很专注，那么它也会到来，但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意识到你的肚脐中心，呼吸来了、接触了、呼出了，它也来了，但不那么容易。了解呼吸中看不见的部分最简单的方法是以第三只眼睛为中心。但无论你在哪里，它都会到来，你开始感觉到普拉纳在流动。

如果你能感觉到普拉纳在你体内流动，你就能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在你去世的六个月前，你开始知道，如果你能感觉到呼吸中看不见的部分。为什么这么多圣人宣布他们的死亡日期？这很容易，因为如果你能看到呼吸的内容，看到流入你体内的普拉纳，在这个过程逆转的那一刻，你就能感觉到它。在你死之前，在你死前六个月，这个过程逆转了：



普拉纳开始从你体内流出。然后呼吸并没有把它吸进去。相反，呼吸正在把它吸出来——同样的呼吸。

你感觉不到它，因为你不知道看不见的部分——你只知道看得见的，你只知道载体。

载体将是相同的。现在呼吸把普拉纳带进来，把它留在那里；然后载体空载返回。然后它又充满了普拉纳，它进来了。所以吸气和呼气是不一样的，记住。吸气和呼气的载体相同，但吸气充满了普拉纳，呼气是空的。你吸入了普拉纳，呼吸变得空洞。

当你濒临死亡时，情况正好相反。进入的呼吸是无普拉纳的，空的，因为你的身体无法从宇宙中吸取普拉纳。你会死的；没有必要。整个过程已经颠倒过来了。当呼吸出去时，也会带走你的普拉纳。一个能够看到看不见的东西的人可以立即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六个月前，这个过程就发生了逆转。



这部经典非常非常重要：在前额中央有着看不见的呼吸，当它在睡觉的那一刻到达心，对梦境和死亡本身都已掌握。当你进入睡眠状态时，必须练习这项技巧——只有在那时，而不是在任何其他时间。当你睡着的时候，只有这样；现在正是练习这项技巧的时候。你正在入睡。渐渐地，渐渐地，睡眠正在超越你。很快，你的意识就会消失；你不会意识到。

在那一刻到来之前，要意识到——意识到呼吸和看不见的呼吸部分，并感觉到它正在进入心。

继续感觉它正在进入心。普拉纳从你的心脏进入身体。继续感觉到调息即将进入心脏，在你持续感觉的同时让睡眠来临。你继续感觉，让睡眠来临并淹没你。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感觉到看不见的呼吸进入心脏，睡眠超过了你——你会在梦中意识到。你会知道你在做梦。

通常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会认为这就是现实。这也是因为第三只眼睛。你看到有人睡着了吗？他的眼睛向上移动，第三只眼睛聚焦。如果你还没看到，那就看看。

你的孩子正在睡觉。。。只要睁开他的眼睛，看看他的眼睛在哪里。他的瞳孔向上，第三只眼睛聚焦。我说看孩子，不要看成年人——他们不可信，因为他们的睡眠不深。他们只会以为自己睡着了。看看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向上看。第三眼会集中注意力。因为你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只眼睛上，你会把你的梦视为真实的，你不会觉得它们是梦——它们是真实的。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知道。然后你就会知道“我在做梦。”





但这是后来的回顾性认识。你无法在梦中意识到你正在做梦。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就有两层：梦在那里，但你是清醒的，你是有意识的。对于一个在梦中变得清醒的人来说，这篇经文是美妙的。它说，對夢和死亡本身都已掌握。

如果你能意识到梦，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创造梦。通常情况下，你无法创造梦。多么无能的人啊！你甚至无法创造梦。如果你想做一件特定的事情，你就不能去做；它不在你手里。人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即使是梦也无法创造。你只是梦的受害者，而不是创造者。一个梦发生在你身上；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既不能阻止它，也不能创造它。

但是，如果你进入睡眠时记住心中充满了prana，每一次呼吸都不断地被prana触摸，你就会成为你梦的主人——这是一种罕见的掌握。然后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梦。只要在你睡着的时候注意“我想做这个梦”，这个梦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只要在入睡时说：“我不想做那个梦”，那个梦就不会进入你的脑海。

但是，成为梦的主人有什么用呢？这不是没用吗？不，它不是没有用的。一旦你成为梦的主人，你就永远不会做梦——这太荒谬了。当你成为梦的主人时，梦就会停止；没有必要。当做梦停止时，你的睡眠质量完全不同，这种质量与死亡的质量相同。

死亡是深度睡眠。如果你的睡眠可以变得像死亡一样深，那就意味着你不会做梦了。做梦会使睡眠变得肤浅。你因为梦而在表面上移动；因为紧紧抓住梦，你在表面上移动。当没有梦的时候，你就掉进海里，它的深度就达到了。

死亡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一直说睡眠是短暂的死亡，而死亡是长时间的睡眠——本质上是一样的。睡眠是每天的死亡。死亡是一种生命到生命的现象，是一种生命到生命的睡眠。你每天都很累。你进入睡眠状态，恢复了活力，恢复了早晨的活力；你重生了。过了七八十年的生活，你就彻底累了。

现在这么短的死亡时间是不行的；你需要一个伟大的死亡。在那次伟大的死亡或伟大的睡眠之后，你会以一个全新的身体重生。

一旦你能知道无梦睡眠，并能在其中意识到，那么就不会有死亡的恐惧。从来没有人死过，也没有人会死——死亡是唯一不可能的。

就在前一天我告诉你死亡是唯一确定的，现在我告诉你，死亡是不可能的。













从来没有人死过，也没有人会死——死亡是唯一不可能的——因为宇宙就是生命。你一次又一次地重生，但睡眠如此之深，以至于你忘记了自己的旧身份。你的心智已经洗去了记忆。

这样想吧。今天你要睡觉了：就好像有某种机制——很快我们就会有这种机制——比如可以在录音机上擦除，可以把磁带擦干净，这样记录的东西就不再存在了。记忆也是如此，因为记忆实际上只是一种深度的记录。我们迟早会有一个可以戴在头上的机制，它会彻底净化你的思想。早上，你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因为你将记不清是谁睡着了。然后你的睡眠会像死亡一样。

将会出现不连续性；你将记不清是谁睡着了。这是自然发生的。当你死了，你重生了，你不记得是谁死的。

你要重新开始。

有了这项技巧，首先你将成为你梦的主人——也就是说，梦将停止。或者，如果你想做梦，你可以做梦，但做梦会变成自愿的。它不会是非自愿的，不会强加给你；你不会成为受害者。然后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变得和死亡一样。然后你就会知道死亡就是睡眠。

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说：對夢和死亡本身都已掌握。你会知道，死亡只是一个漫长的睡眠——它给了你新的生命，所以有益而美丽；它给了你新的一切。死亡不再是死亡了…随着梦的停止，死亡也不再是死亡了。

获得超越死亡的力量还有另一个意义，掌握死亡。如果你能感觉到死亡只是一场睡眠，你就能够掌握它。如果你能掌握你的梦，你也可以掌握你的死亡。你可以选择在哪里重生，何时以何种形式重生在谁那里；你也将主宰你的出生。

佛陀死了。。。我指的不是他的最后一世，而是他成佛之前的最后一世。临终前，他说：“我将由这样那样的父母所生；这样的父母将是我的父母。但我的母亲会很快去世……当我出生时，我的母亲将很快去世。在我出生之前，我的母亲会有某些梦境。”你不仅从自己的梦境中获得力量，还从别人的梦境中获取力量。因此，作为一个例子，佛陀说：“一定会有梦。当我在子宫里的时候，我的母亲会有一定的梦。所以，每当任何女人有这些梦的时候，都要清楚，我将是她所生。”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佛陀的母亲做了同样的梦。这些场景在印度各地都为人所知，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陈述。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对宗教、生活中更深层次的事物和深奥的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这是已知的，所以梦被解读了。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解释者，当然也不是最深刻的解释者。只有在西方，他才是第一个。

于是，佛陀的父亲立即叫来解梦者，也就是当时的弗洛伊德和Jungs，他问道：“这组场景是什么意思？我很害怕。这些梦很罕见，而且它们在同一组场景中不断重复。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梦在不断重复。还有同样的梦，就好像一个人在一次又一次地看同一部电影。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们告诉他：“你将成为一个伟大灵魂的父亲，一个即将成为佛陀的人。但你的妻子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每当这个佛陀出生时，母亲都很难生存。”

父亲问道：“为什么？”解梦者说：“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但这个即将出生的灵魂已经说过，当他再次出生时，母亲会很快死去。”

后来，佛陀被问到：“为什么你的母亲会立即死去？”他说：“生佛是一件大事，之后一切都变得徒劳。所以母亲不可能存在。她必须重生才能重新开始。生佛是如此的高潮，这是如此的高峰，母亲不可能超越它而存在。”

于是母亲去世了。佛陀在他的前世说过，当他的母亲站在棕榈树下时，他就会出生——事情发生了。这位母亲站在一棵棕榈树下，站在那里是佛陀出生的时候。他说：“我将在母亲站在棕榈树下的时候出生，我将走七步。我将立即行走。这些是我给你的标志，”他说，“这样你就会知道佛陀出生了。”他完成了一切。

这不仅仅是关于佛陀的。这是关于耶稣的，这是关于马哈维亚的，这也是关于许多其他人的。每一个耆那教 TIRTHANKARA都在他的前世预测过他将如何出生。他们给出了特定的梦境场景——这样那样的将是符号——他们告诉了它将如何发生。

你可以导演。一旦你能掌握你的梦，你就可以掌握一切，因为世界是由梦组成的。这一世是由梦制造的。一旦你能掌握你的梦，你就能掌握一切。篇经文说，超越死亡本身。然后，一个人就可以给自己一个特定的出生，一种特定的生命。



我们只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出生，为什么死亡。谁指导我们——为什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这一切看起来只是一片混乱，只是偶然。这是因为我们不是主人。一旦我们成为主人，就不是这样了。



第八种技巧：懷著最大之奉獻，以呼吸的兩個轉接點為中心，知道了知者。




在技术上有一个细微的差异——细微的修改。但是，尽管技术上的差异很小，但对你来说，它们可能很棒。一个单词就有很大的不同。懷著最大的奉献，集中在呼吸的两个连接处。传入的呼吸有一个转折点，呼出的呼吸有另一个转折点。有了这两个转弯——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转弯——会有一个细微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技术上很小，但对于求道者来说，这可能很好。只添加了一个条件——懷著最大的奉献——整个技术就变得不同了。









在第一种形式中，没有奉献的问题，只有一种科学技术。你做到了，它就奏效了。但有些人不能做这种枯燥的技术。

那些以心为本的人，那些属于奉献世界的人，对他们来说，已经有了一个细微的区别：懷著最大之奉獻，以呼吸的兩個轉接點為中心，知道了知者。



如果你没有科学的倾向，没有科学的态度，如果你不是一个科学的头脑，那么试着这样做：懷著最大之奉獻——带着信仰、爱和信任——以呼吸的两个轉接點为中心，知道了知者。如何做到这一点？怎样你可以对某人有奉献：对奎师那，对基督，你可以有奉献。

但是，你怎么能对自己，对这个呼吸的交汇点有奉献精神呢？这种现象似乎完全不虔诚。但这取决于。。。。

Tantra说，身体就是圣殿。你的身体是神圣的圣殿，神性的居所，所以不要把你的身体当作物体。它是神圣的，是神圣的。当你吸气的时候，吸气的不仅仅是你，而是你内心的神圣。你在吃东西，你在移动或行走。。。这样看：不是你，而是你内心的神圣在移动。然后整个事情变得绝对虔诚。

据说许多圣人都爱自己的身体。他们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属于自己的爱人一样。你可以这样对待你的身体，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机制——这也是一种态度。你可以用内疚、罪恶来对待它；你可以把它当作肮脏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当作奇迹，当作奇迹；你可以把它当作神圣的居所。这取决于你。如果你能把你的身体当作一座寺庙，那么这项技术会很有帮助——懷著最大之奉獻。。。

试试看。当你在吃的时候，试试看。不要以为你在吃。想想是你内在的神圣在吃东西，然后看看变化。你吃的是一样的东西，你是一样的，但马上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你是在给神圣食物。

你在洗澡——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琐碎的事情——但要改变态度：感觉你在给你身上的神圣沐浴。然后这项技术就很简单了：最大之奉獻，以呼吸的兩個轉接點為中心，知道了知者。

第九种技巧：如死去般躺下來。憤怒激起時，待在如此。或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著。或吸吮某樣東西並變成那個吸吮。

像死了一样躺着。试试看：你突然死了。离开身体！不要动它，因为你已经死了。想象一下你已经死了。你不能移动身体，你不能动眼睛，你不能哭，你不能尖叫，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只是死了。然后感受它的感觉。但不要欺骗。你会欺骗——你会稍微移动身体。请勿移动！如果那里有蚊子，那就把身体当作死了一样对待。这是最常用的技术之一。





Raman Maharshi通过这种技巧获得了开悟，但这不是他一生中使用的技巧。在他的生命中，这是突然发生的，自发的。但他一定在以前世中坚持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是自发发生的。
一切事物都有因果关系。突然有一天晚上，拉曼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当时他才十四五岁。在他心中，死亡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如此的确定。他无法移动身体，感觉自己好像瘫痪了。

然后他突然感到窒息，他知道现在心脏要停止跳动了。他甚至不能哭着对另一个人说：“我要死了。”

有时它发生在噩梦中——你不能哭，你不能动。即使你醒了一会儿，你也无能为力。事情发生了。他对自己的意识有绝对的力量，但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力量。他知道自己在那里，他在场，有意识，警觉，但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知识变得如此确定，以至于没有其他可能性，所以他放弃了。他闭上眼睛，一直呆在那里，等待死亡；他在那里等着，就是为死。

渐渐地，身体变得僵硬了。身体死了，但后来成了一个问题。他知道身体已经死了，但他在那里，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还活着，身体也已经死了。然后他回来了。第二天早上，身体恢复正常，但同一个人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他知道了死亡。他知道了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不同维度的意识。

他从房子里逃了出来。那次死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他成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开明人士之一。

这就是技术。这是拉曼自发发生的，但不会自发发生在你身上。但尝试一下。在某些世中，它可能会变得自发。它可能发生在你尝试的时候。

如果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么我们的努力永远不会白费。它就在你身上；它像种子一样留在你身上。总有一天，当时机成熟，下雨的时候，它就会发芽。

每一种自发性都是这样的。种子是一段时间前播下的，但时机还不成熟；没有下雨。在另一世中，时机成熟了。你更成熟，更有经验，对这个世界更沮丧——然后突然，在某种情况下，下雨了，种子爆发了。
如死去般躺下來。憤怒激起時，待在如此。当然，当你快要死的时候，这不会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当你感觉自己已经死了的时候，这不会是那么幸福。恐惧会带走你，愤怒可能会出现在脑海中，或者沮丧、悲伤、悲伤、痛苦。。。任何东西每个人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经文上说：愤怒，保持沉默。如果你感到愤怒，保持沉默。如果你感觉悲伤，保持沉默，如果你感到焦虑，恐惧，保持沉默；你已经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保持沉默。无论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身体都死了，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保持沉默。停留是美好的。如果你能停留几分钟，你会突然觉得一切都变了。但我们开始行动。如果头脑中有某种情绪，身体就会开始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情绪”——它在身体中产生运动。如果你很生气，你的身体会突然开始运动。

如果你很难过，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情绪，因为它在身体中产生运动。感觉自己死了，不要让情绪影响你的身体。让他们在那里，但你却呆在那里——固定，死定了。那里有什么。。。没有动作。

停留没有动静。




或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著。这种“或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著”是Meher Baba的方法。多年来，他一直盯着自己房间的天花板看。多年来，他一直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眼睛也不动。他会一起躺上几个小时，只是盯着看，什么也不做。用眼睛凝视是很好的，因为第三只眼睛会让你再次固定。一旦你固定住了第三只眼睛，即使你想移动眼睑，你也不能；它们变得固定。

Meher Baba通过这种凝视达成，你会说，“这些小练习怎么样…？”但三年来，他一直盯着天花板，什么也没做。三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三分钟，你会觉得自己已经躺在那里三年了。三分钟将变得非常非常长。它看起来就像时间没有流逝，就像时钟已经停止了。

梅赫·巴巴瞪着眼睛，瞪着眼睛。渐渐地，思想停止了，动作停止了，他变成了一个意识，他变成一个凝视。

然后他一辈子都保持沉默。这种凝视使他内心变得如此沉默，以至于他不可能再说出话来。



梅赫·巴巴当时在美国。有一个人能读懂别人的想法，能读心术，他真的是最罕见的读心术者之一。他会闭上眼睛，坐在你面前，几分钟内他就会与你和谐相处，开始写下你的想法。他被检查了成千上万次，他总是正确的，总是正确的。所以有人把他带到了Meher Baba面前。他坐在那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失败——唯一的失败。但话说回来，我们不能说这是一次失败。他试了又试，开始出汗，但他一个字也没获得。

他手里拿着钢笔，站在那里说：， “这是什么类型的人？我无法阅读，因为没有什么可读的。这个人完全是空的。我甚至忘记有人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后，我必须再次睁开眼睛，看看那个人是否在那里，或者他是否逃跑了。所以很难集中注意力，因为当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就好像那个人逃跑了，在我面前没有人。我必须再次睁开眼睛，我发现这个人就在那里。他根本没有思考。“那种凝视，那种持续不断的凝视已经完全停止了他的思维。

或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著。或吸吮某樣東西並變成那個吸吮。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修改。任何事情都可以……你已经死了——这就足够了。

被激怒，保持如此。即使这一部分也可以成为一种技术。你在愤怒中：躺下，保持愤怒。不要离开它，不要做任何事情，只是保持静止。

克里希那穆提继续谈论这件事。他的整个技巧取决于这一点：愤怒，保持愤怒。如果你生气了，那就生气，保持生气。请勿移动。如果你能保持这样，愤怒就会消失，你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如果你感到焦虑，什么都不要做。留在那里，留在那里。焦虑会消失；你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旦你看到焦虑而不被它打动，你就会成为主人。

或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著。或吸吮某樣東西並變成那個吸吮。最后一个是身体上的，很容易做，因为吮吸是孩子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吮吸是生命的第一步。孩子出生后，他开始哭。你可能没有试着去探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哭泣。他并不是真的在哭——在我们看来他在哭——他只是在吸空气。如果孩子不能哭，几分钟内他就会死，因为哭是吸入空气的第一步。孩子在子宫里时没有呼吸。

他还活着，没有呼吸。他做的和瑜伽士在地下做的一样。他只是得到了没有呼吸的普拉纳——纯粹的普拉纳来自母亲。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和母亲之间的爱与其他爱完全不同，因为最纯粹的能量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现在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有一种微妙的调息关系。母亲正在给孩子喂奶，孩子根本没有呼吸。当他出生时，他被从母亲身边抛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现在，能量不会那么容易到达他手中。

他必须自己呼吸。

第一次哭是用力吮吸，然后他会吮吸母亲乳房里的乳汁。

这些是你所做的第一个基本动作。无论你做了什么，都会在以后发生——这是人生的第一次行动。它们也可以练习。这段经文说：或吸吮某樣東西並變成那個吸吮。吸一些东西——只吸空气，但忘记空气，成为那个吮吸。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吮吸什么东西；你是笨蛋，而不是这个吮吸。你站在后面吮吸。

这段经文说，不要站在后面，到前面来，成为那个吮吸。尝试任何可行的方法。你在跑步——成为那个跑步，不要成为跑步者。

成为跑步，忘记跑步者。感觉里面没有跑步者，只有跑步的过程。

你就是这个过程，一个河流般的过程在运行。里面没有人。里面很安静，只有一个过程。

吮吸是好的，但你会觉得这很难，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但不是完全忘记了，因为我们一直在代替它。

母亲的乳房被香烟替代；你继续吮吸它。它只不过是乳头、母亲的乳房和乳头。当温暖的烟雾流入时，它就像热牛奶一样。

因此，那些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吮吸母亲乳房的人以后会吸烟。这是一种替代品，但替代品可以。当你吸烟时，吸烟就变成了吮吸。忘记香烟，忘记吸烟者：成为那个吸。

有你在吮吸的物体，有吮吸的主体，以及吮吸之间的过程。成为吮吸，成为过程。尝试一下。你将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尝试一下；然后你会发现什么是适合你的。

你正在喝水，冷水正在流入——成为喝。不要喝水。忘记水，忘记你自己和你的口渴，就成为喝水的过程。成为这个过程中必须给予的冷静、触摸、进入和吮吸。

为什么不呢？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变成了吸吮，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能成为吮吸，你会立刻变得无邪，就像第一天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因为这是第一个进程。

你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但渴望是存在的。人类的本性就是渴望吮吸。他尝试了很多事情，但都无济于事，因为他没有抓住要点。除非你变成那个吮吸，否则什么都无济于事。所以试试看。

我把这个方法给了一个人。他尝试过很多东西；他尝试了很多方法。然后他来找我，所以我问他，“如果我在整个世界上只给你一件事可以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我立即告诉他闭上眼睛告诉我，不要去想。他变得害怕、犹豫，所以我告诉他，“不要害怕，不要犹豫。坦率地告诉我。”

他说：“这太荒谬了，但一个乳房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他开始感到内疚，所以我说：“不要感到内疚。胸部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为什么要内疚呢？”


但他说，“这一直困扰着我。”他对我说，“请先告诉我，然后你可以继续你的方法和技巧：先告诉我为什么我对女性的乳房如此感兴趣？每当我看着一个女性，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乳房。整个身体都是次要的。”

不仅对他如此，对每个人都如此——对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母亲的乳房是第一次了解宇宙。这是基本的。

与宇宙的第一次接触是母亲的乳房。这就是为什么乳房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它们看起来很漂亮；它们吸引，它们有磁力。磁力来自你的潜意识。这是你接触的第一件事，这种接触很可爱，感觉很美。它给你食物，瞬间的活力，爱，一切。这种接触是温和的、乐于接受的、有吸引力的。它在人类的脑海中一直如此。

所以我告诉那个男人，“现在我给你这个方法。”这就是我给他的方法，吮吸一些东西，成为吮吸者。我告诉他，“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一下你母亲的乳房或者你喜欢的任何人的乳房。想象一下，开始吮吸，就好像有一个真正的乳房一样。开始吮吸。“他开始吮吸。不到三天，他吮吸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疯狂，他被它迷住了。他告诉我，”这成了一个问题——我想吸一整天。它是如此美丽，它创造了如此深沉的沉默。”

不到三个月，吮吸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沉默的姿态。嘴唇停止了，你甚至无法判断他在做什么。但内心的吮吸已经开始了。他吸了一整天。它变成了一个咒语，一个JAPA——一个咒语的重复。

三个月后，他来找我说：“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甜蜜的东西不断地从我的头上掉到我的舌头上。它是如此的甜，如此的充满能量，以至于我不需要任何食物，也没有饥饿感。吃饭已经成为一种形式。我吃点东西是为了不给家里制造任何问题。但总有一些东西不断地向我走来。它是如此的甜蜜，赋予了我生命。"


我告诉他继续。又过了三个月，有一天他疯了，跟我跳舞，他说：“Sucking已经消失了，但我是另一个人了。我不再是来找你的那个人了。我内心的某扇门打开了。有些东西坏了，没有欲望了。现在我不想要任何东西——甚至上帝，甚至莫克莎——解放。我什么都不想要。现在一切都好了。”。我接受了，我很幸福。"

试试这个。只要吮吸一些东西，就可以成为那个吮吸。它可能对许多人有帮助，因为它是如此基础。



今天就到此为止。



结束






=======================================================







第六章：超越梦的手段



一位朋友问：“问题1，请你向我们解释一下，在做梦的时候，还有哪些因素会让人有意识？”？



对于所有对冥想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冥想实际上是对做梦过程的超越。你一直在做梦——不仅是在晚上，也不仅仅是在睡觉的时候；你整天都在做梦。这是需要理解的第一点。当你醒着的时候，你还在做梦。

只要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闭上你的眼睛。放松身体，你会感觉到梦就在那里。它从未消失，只是被我们的日常活动所掩盖。它就像白天的星星。在夜晚，你可以看到星星。白天你看不到他们，但他们总是在那里。它们只是被阳光掩盖了。

如果你进入一口深井，那么即使在白天你也能看到天空中的星星。看星星需要一定的黑暗。所以，进入一口深井，从井底往下看，你也可以看到白天的星星。星星就在那里。并不是说他们在晚上就在那里，白天就不在，他们总是在那里。在晚上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们。白天你看不见它们，因为阳光会成为一道屏障。

做梦也是如此。这并不是你在睡觉时做梦。

在睡眠中，你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梦境，因为一天的活动已经不在了；从而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内心的活动。当你早上起床时，梦在里面继续，而你开始在外面行动。

这种活动的过程，日常活动，只是掩盖了做梦。梦就在那里。闭上眼睛，在扶手椅上放松，突然你可以感觉到：星星在那里；他们哪儿也没去。梦总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持续的活动。

第二点。如果梦还在继续，就不能说你真的醒了。晚上你睡得更多，白天你睡得更少。这种差异是相对的，因为如果做梦的话，就不能说你真的醒了。做梦创造了一部超越意识的电影。这部电影变得像烟雾一样——你被它包围着。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你都不可能真正清醒。

所以第二件事：只有在根本没有做梦的时候，你才能说是醒着的。

我们称佛陀为觉醒者。这种觉醒是什么？这种觉醒实际上是内心梦的停止。里面没有梦。你搬到那里，但那里没有梦。就好像天空中没有星星一样；它已经成为纯粹的空间。当没有梦的时候，你就变成了纯粹的空间。

这种纯洁，这种天真，这种非做梦的意识，就是所谓的开悟——觉醒。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灵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说人是在沉睡。

耶稣这样说，佛陀这样说，奥义书这样说：人在沉睡。所以，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只是相对来说睡得更多；白天你睡眠不足。但灵性上说人在沉睡。必须理解这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在本世纪，Gurdjieff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人是沉睡的。








“事实上，”他说，“人是一种睡眠。每个人都在沉睡。”

为什么这么说？你不可能知道，你不可能记住你是谁。

你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你问他是谁，他无法回答，你会怎么想？你会认为他要么疯了，要么喝醉了，要么只是睡着了。如果他不能回答自己是谁，你会怎么看他？在精神道路上，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无法回答你是谁。

当Gurdjeeff、Jesus或任何人说人在睡觉时，这是第一个意思：你没有意识到自己。你不了解自己；你从未见过自己。你知道客观世界中的许多事情，但你不了解这个主体。

你的精神状态就像去看电影一样。在屏幕上，电影正在播放，你已经全神贯注于它，以至于你唯一知道的就是电影，故事，无论什么出现在屏幕上。

然后，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什么都说不了。

做梦就是电影——就是电影！它是反映世界的心智。在心智的镜子里，世界是反射出来的；这就是梦。你深深地参与其中，如此认同它，以至于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这就是睡觉的意思：做梦的人迷失在梦中。除了你自己，你什么都能看到；除了你自己，你能感觉到一切；除了你自己，你什么都知道。这种自我无知就是睡眠。除非做梦完全停止，否则你无法唤醒自己。

有时你可能会在看电影三个小时时感觉到，突然电影停了，你又回到了自己。你还记得三个小时过去了，你还记得那只是一部电影。你感觉到你的眼泪。。。你一直在哭泣，因为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一场悲剧，或者你在笑，或者你正在做其他事情，现在你却自嘲。你在干什么！这只是一部电影，只是一个故事。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场光影戏，只是一场电子戏。现在你笑了：你又回到了自己。但是这三个小时你在哪里？

你不在你的中心。你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外围。在那里，电影正在运行的地方，你已经走了。你不在你的中心；你没有和自己在一起。

你在别的地方。

这种情况发生在做梦时；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部电影只有三个小时，但这个梦进行了一世又一世。即使做梦突然停止，你也无法认出自己是谁。突然间，你会感到非常虚弱，甚至害怕。你会尝试再次进入电影，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你对它很熟悉，你已经很好地适应了。

因为当做梦停止时，会有一条路，尤其是在禅宗中，这条路被称为顿悟的路。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有很多技巧，有很多技巧可以让你突然觉醒。

但它可能太多了，你可能无法承受。你可能会爆炸。










你甚至可能会死，因为你一直在做梦，如果没有做梦，你就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如果整个世界突然消失，只剩下你一个人，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你会死的。如果所有的梦境突然从意识中消失，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你的世界将会消失，因为你的世界是你的梦。

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相反，“世界”对我们来说不是由外部事物组成的，而是由我们的梦组成的。所以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梦的世界里。

记住，这不是一个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世界。

从地理上来说世界是一个，但从心理上来说，世界和思想一样多。

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自己的世界。如果你的梦消失了，你的世界也就消失了。没有梦想，你很难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不使用突然的方法，只使用渐进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渐进的方法并不是因为需要渐进的过程。你可以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没有障碍；从来没有任何障碍。你已经意识到了，你可以在这一刻跳起来。但这可能会被证明是危险的、致命的。你可能承受不了。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你只适应虚假的梦境。你无法面对的现实；你无法遇到它。

你是一株温室植物——你生活在你的梦中。他们在很多方面帮助你。它们不仅仅是梦，对你来说，它们就是现实。

使用渐进方法并不是因为实现需要时间。实现不需要时间！

实现根本不需要时间。实现不是在未来可以实现的，但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你将在未来实现它。那么循序渐进的方法在做什么呢？他们并不是在真正帮助你“意识到”，而是在帮助你承受。他们让你变得有能力、坚强，这样当事情发生时，你就能承受。

有七种方法可以让你立即进入觉悟。但你将无法承受。你可能会失明——光线太多。或者你可能会突然死去——太幸福了。

“这种梦境，我们所处的深度睡眠，如何才能超越它？”这个问题在超越它方面是有意义的：“请你向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哪些因素会让人在做梦时变得有意识？”我将再谈两种方法。我们昨天讨论过的一个。今天，还有两个更容易的。

一种是开始行动，表现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只是一场梦。无论你在做什么，记住这是一场梦。吃饭的时候，记住这是一场梦。走路时，请记住这是一场梦。当你清醒的时候，让你的大脑不断地记住，一切都是一场梦。这就是把世界称为MAYA、幻觉、梦的原因。这不是一个哲学论点。

不幸的是，当商羯罗的话被翻译成英语、德语和法语以及西方语言时，人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哲学家。这造成了很多误解。在西方，有一些哲学家，比如伯克利，他们说世界只是一个梦，一种思想的投影。但这是一个哲学理论。

伯克利提出的是一个假设。







当商羯罗说世界是一个梦时，这不是哲学，也不是理论。

商羯罗建议将其作为一种帮助，作为对特定冥想的支持。这就是冥想：如果你想在做梦的时候记住这是一场梦，你必须在清醒的时候开始。通常，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不会记得这是一场梦；你认为这是现实。

你为什么认为这是现实？因为你一整天都在想一切都是现实。这已经成为一种态度，一种固定的态度。你醒着的时候正在洗澡——这是真的。当你醒着的时候，你在吃东西——这是真的。当你醒着的时候，你正在和一个朋友聊天——这是真的。一整天，一辈子，无论你在想什么，你的态度都是这是真实的。这就固定了。这在脑海中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态度。

所以，当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同样的态度也会继续工作，这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做梦和现实之间一定有一些相似之处；否则，这种态度会有些困难。

我见到你了。然后我闭上眼睛，进入梦中，在梦中看到你。

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区别。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你的影像反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没有见到你。你的影像反映在我的眼睛里，然后这张照片通过神秘的过程发生了变化——而科学仍然无法说明如何改变。

这幅影像被化学转化，并被带到大脑的某个地方，但科学仍然无法说出这件事到底发生在哪里。它不会发生在眼睛里；眼睛只是窗户。我不是用眼睛看你，我是通过眼睛看你。

在眼睛里，你被反射了。你可能只是一张照片；你可能是一个现实，也可能是一场梦。记住，梦是三维的。我能认出图片，因为图片是二维的。梦是三维的，所以它们看起来和你一模一样。

眼睛无法判断所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没有办法评判；眼睛不是裁判。

然后，图像被转换成化学信息。这些化学信息就像电波；他们在脑子里的某个地方。目前还不知道眼睛与视觉表面接触的点在哪里。只有波浪到达我身边，然后它们被解码。然后我再次编码它们，这样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在里面，你一直在外面，没有会面。所以，你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一个梦是个问题。即使在此时此刻，也无法判断我是在做梦，还是你真的在这里。听着我说话，你怎么能说你真的在听我说话，说你没有做梦？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你一整天都保持的态度会一直延续到晚上。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把它当作真实的。

尝试相反的方法；这就是商羯罗的意思。他说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幻觉，他说全世界都是梦——记住这一点。但我们都是愚蠢的人。如果商羯罗说，“这是一个梦”，那么我们会说，“有什么需要做的？如果这只是一个梦，那么就没有必要吃东西。为什么要继续吃，并认为这是一场梦？不要吃！”但请记住，当你感到饥饿时，这就是一场梦。或者吃，当你觉得自己吃得太多的时候，记住，这是一场梦。









记住，商羯罗并没有告诉你要改变梦，因为改变梦的努力再次错误地建立在相信梦是真实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必要改变任何事情。商羯罗只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是一场梦。记住：不要做任何改变它的事情，只要不断地记住它。试着连续三周记住，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只是一场梦。

一开始很难。你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你会开始认为这是现实。你必须不断地唤醒自己，提醒自己“这是一场梦”。如果你能连续三周保持这种态度，那么在第四周或第五周，任何一个晚上做梦时，你都会突然想起“这是场梦”

这是用意识和觉知穿透梦境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能在晚上做梦的时候记住这是一场梦，那么在白天你就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记住这也是一场梦。到那时你就会知道了。

一开始，当你在练习的时候，这只是假装相信。你只是从让自己相信开始。。。“这是一场梦。”但当你在梦中记得这是一个梦时，它就会变成现实。然后在一天中，当你起床时，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从睡眠中起床的，你会觉得自己只是从一个梦爬到另一个梦。然后它将成为现实。如果整个二十四小时都变成了做梦，你能感觉到并记住它，你就会站在你的中心。那么你的觉知就会变成双箭头。

你正在感受梦境，如果你把它们当作梦境来感受，你就会开始感受到做梦者——这个主体。如果你认为梦是真实的，你就无法感受到这个主体。如果电影变成了现实，你就会忘记自己。当电影停下来，你知道它是不真实的，你的现实就会爆发，破碎；你能感觉到自己了。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印度最古老的方法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我们的意思不是哲学上的；我们并不是说这所房子是不真实的所以你可以穿过墙壁。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当我们说这所房子是不真实的时，它就是一个手段。这不是反对这所房子的论点。

因此，伯克利提出，整个世界只是一场梦。一天早上，他和约翰逊医生一起散步。约翰逊博士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所以伯克利说：“你听说过我的理论吗？我正在研究它。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不真实的，无法证明它是真实的。而证明它的负担落在了那些说它是真的人身上。我说它是不真实——就像梦一样。约翰逊不是哲学家，

但他有一个非常精明的逻辑头脑。

他们在街上，只是早上走在一条孤独的街道上。约翰逊随后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击中了伯克利的腿。鲜血直流，伯克利尖叫起来。

约翰逊说：“如果石头只是一场梦，你为什么要尖叫？无论你说什么，你都相信石头的真实性。你说的是一回事，而你的行为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的房子只是一场梦，那么你要回哪里？早上散步后你要回什么地方？如果你的妻子只是一个梦，你就不会再见到她了。”










现实主义者总是这样争论，但他们不能和商羯罗这样争论，因为他的理论不是哲学理论。它并没有说任何关于现实的事情；它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宇宙的建议。

相反，它是一种改变你的心智的手段，改变基本的固定态度，这样你就可以用一种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这是一个问题，一直是印度思想的问题——因为对印度思想来说，一切都只是冥想的工具。我们并不担心它是真是假。我们关心它在改造人类方面的效用。

这与西方的思想截然不同。当他们提出一个理论时，他们关心的是这是真是假，这是否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当我们提出任何建议时，我们并不关心它的真实性；我们关心它的效用，关心它的能力，它改变人类心智的能力。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实际上，两者都不是——它只是一个手段。

我看到外面有花。早晨，太阳升起，一切都很美丽。

你从来没有去过外面，从来没有见过花，也从来没有见过朝阳。你从未见过开阔的天空；你不知道什么是美。

你住在一个封闭的监狱里。我想带你出去。我想让你到开阔的天空下去迎接这些花儿。我该怎么做？

你不认识花。如果我谈论鲜花，你会想，“他疯了。没有鲜花。”如果我谈论晨曦，你会认为，“他是个耽于幻想的人。

他看到了幻觉和梦境。他是一位诗人。”如果我谈论开阔的天空，你会笑的。

你会开始大笑，“开阔的天空在哪里？只有墙，墙，墙。”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设计一些你能理解的东西，帮助你出去，所以我说房子着火了，我开始逃跑。它具有传染性：

你追着我跑出去。然后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这只是一个手段。然后你就会认识花儿，然后你就可以原谅我了。

佛陀在做这件事，玛哈维亚在做这件事，Shiva在做这件事，商羯罗在做这件事。我们以后可以原谅他们。我们一直原谅他们，因为一旦我们出去，我们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明白，与他们争论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大火没有发生，但我们不能只听懂那种语言。花在那里，但我们无法理解花的语言，这些符号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所以这是一种办法。然后在另一端有第二种办法。这种办法产生一个极点，是用同样的东西做另一个极点。第一种办法是开始体会并记住一切都是一场梦。第二种办法是不去思考这个世界，而只是继续记住“你在”。

Gurdgieff使用了第二种办法。






第二种方法来自苏菲派传统，来自伊斯兰教。他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记住“我在”——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在喝水，你在吃你的食物——记住，“我在。”继续吃，继续记住，“我在，我在。”别忘了！这很难，因为你已经认为你知道自己是，那么有什么必要继续记住这一点呢？你永远不会记得，但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技巧。

当行走时，记住“我在”。让行走在那里，继续行走，但要不断地记住“我在，我在，我在。”不要忘记这一点。你在听我说话——就在这里做吧。你在听我说话。不要太过融合、参与、认同。无论我在说什么，记住，继续记住。倾听在那里，话语在那里，有人在说话，你在——“我在，我在，”让这个“我在”成为意识的一个持续因素。这是非常困难的。你无法持续记忆，哪怕只有一分钟。试试看。

把你的手表放在你的眼前，看着手在动。一秒钟，两秒钟，三秒。。。继续看。做两件事：看着手的动作，持续地记住“我在，我在”。每一秒都记得“我在。”不到五六秒，你就会觉得自己忘记了。突然间，你会想起“很多秒过去了，我还不记得‘我在’。”

"

即使只记得一分钟也是一个奇迹。如果你能记住一分钟，这个技巧就适合你了。那就去做吧。通过它，你将能够超越梦，并知道梦就是梦。

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一整天都能记住“我在”，那么这也会渗透到你的睡眠中。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会不断地记住“我在”。如果你能在梦中记住“我在……”，梦就会突然变成一场梦。那么梦就无法欺骗你，那么梦就不能被视为现实。这就是机制：梦被视为现实，因为你没有记住自己；

你丢失了“我在”。如果没有记住自己，那么梦就会被当成现实。如果记住自己，那么现实，所谓的现实，就变成了一场梦。

这就是梦和现实的区别。对于冥想的心智，或者对于冥想的科学来说，这是唯一的区别。如果你在，那么整个现实只是一场梦。如果你不在，那么梦就会变成现实。

龙树说：“现在我在，因为世界不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世界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存在。”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消失。龙树不是在谈论这个世界，他是在谈论梦的世界。要么你可以，要么梦可以——两者一起就不可以。

因此，第一步将是继续不断地记住“我在”；简单地说，“我在。”不要说“Ram”，不要说“Shyam”。不要用任何名字，因为你不是那个人。

简单地说，“我在。”

在任何活动中尝试它，然后感受它。你内在变得越真实，周围的世界就变得越不真实。现实变成了“我”，然后世界变成了虚幻。

要么世界是真实的，要么“我”是真实的——两者不可能同时是真实的。你现在感觉自己只是一场梦；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改变重点。变得真实，世界就会变成虚幻。










Gurdgieff一直在研究这种方法。他的首席弟子P.D.Ouspensky说，当Gurdjeeff用这种方法训练他时，他连续练习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一切都停止了。思想，梦，一切都停止了。只有一个音符像永恒的音乐一样留在里面：“我在，我在……”但这并不是一种努力。这是一个自发的活动：“我在……”然后Gurdgieff把Ouspensky叫出门。他已经被关在家里三个月了。

然后Gurdgieff说：“跟我来。”他们当时住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Tiflis。

Gurdjeeff把他叫了出来，他们走到街上。Ouspensky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明白耶稣说人睡着了是什么意思。整个城市在我看来都像睡着了一样。人们在睡梦中移动；店主在睡梦中出售；顾客在睡梦中购买。整个城市都睡着了。我看着Gurdjeeff：只有他醒着。整个城市也睡着了。”。

他们愤怒，他们战斗，他们爱，买，卖，做任何事情。"

Ouspensky说：“现在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他们睡着了。他们不在那里。内部中心不见了，不在那里了。”Ouspensky斯基对Gurdjieff说：“我不想再去那里了。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似乎都睡着了，都被麻醉了。”

Gurdgieff说，“这座城市什么都没发生，是你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以前一直无意识；这座城市还是一样的。这是你三个月前搬来的地方，但你看不到其他人在睡觉，因为你也在睡觉。现在你可以看到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一定的意识。经过三个月不断地练习“我在……”，你已经在很小的程度上意识到了。你已经意识到了！你意识的一部分已经超越了做梦。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睡觉，死了，动了，被麻醉了，就像被催眠了一样。”

Ouspensky说：“我无法忍受这种现象——每个人都在睡觉！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不负责任。他们不在！他们怎么能负责任？”

他回来后问Gurdgieff：“这是什么？我是不是被欺骗了？你对我做了什么，整个城市似乎都在睡觉？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你能记住自己，那么你就会知道没有人会记住自己，并且每个人都会这样继续前进。整个世界都睡着了。但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开始。只要你还记得，就从“我在……”开始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必须重复“我在……”这句话，而是有这种感觉。洗个澡，感受“我在”。感受冷水淋浴的触感，让自己在后面，感受它并记住“我在。”记住，我不是说你必须在口头上重复“我在”。你可以重复，但重复不会让你意识到。












重复甚至可以创造更多的睡眠。有很多人在重复很多事情。他们继续重复“Ram, Ram, Ram…”，如果他们只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重复，那么这个“Ram, Ram, Ram…”就会变成一种麻醉剂。他们可以睡得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Mahesh Yogi在西方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他给人们重复咒语。在西方，睡眠已经成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睡眠完全被打乱了。自然睡眠已经消失。只有通过镇静剂和药物才能入睡；否则，睡眠就变得不可能了。这就是Mahesh Yogi被追捧的原因。这是因为如果你不断地重复某件事，这种重复会让你进入深度睡眠；仅此而已。

因此，所谓的超越冥想只不过是一种心理镇静剂。

这没什么，只是一种镇静剂。它有帮助，但它有利于睡眠，而不是冥想。你可以睡得好，睡得更安稳。这很好，但根本不是冥想。如果你不断地重复一个单词，就会产生一定的无聊感，而无聊对睡眠有好处。

因此，任何单调、重复的事情都有助于睡眠。母亲子宫里的孩子连续睡了九个月，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只是母亲内心的“滴答滴答”。不断地有心跳。这是世界上最单调的事情之一。随着同样的节拍不断重复，孩子被麻醉了。他继续睡觉。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孩子哭泣、尖叫、制造任何问题时，母亲都会把孩子的头靠近自己的心。然后他突然感觉很好，就睡着了。同样，这是由于心跳造成的。他再次成为子宫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你不是一个孩子，你的妻子，你心爱的人把你的头放在她的心上，你也会因为单调的节拍而感到困倦。

心理学家建议，如果你睡不着，那么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时钟上。只需专注于时钟的滴答声，滴答声。它会重复心跳，你就可以睡着了。任何重复的事情都会有所帮助。

所以这个“我在”，记住“我在，”并不是一句口头禅。

它不会在口头上重复——感受一下！对自己的存在保持敏感。当你触摸某人的手时，不仅要触摸他的手，还要感受你的触摸，还要感受自己——你就在这里，完全在场。吃东西的时候，不仅要吃，还要感觉自己也在吃。这种感觉，这种敏感必须越来越深入你的心智。

有一天，突然间，你在自己的中心醒来，第一次发挥作用。然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场梦，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梦就是一场梦。

当你知道这个长梦就是梦时，梦就停止了。只有当它被认为是真实的，它才能继续。如果感觉不真实，它就会停止。

一旦你停止了梦，你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旧的人已经死了；那个瞌睡虫死了。你曾经的那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你第一次意识到；整个世界都睡着了，而你却醒了。你成为了一个佛陀，一个觉醒的佛陀。













有了这个觉醒就没有痛苦，在这个觉醒之后就没有死亡，通过这个觉醒就不再有恐惧。你第一次摆脱了一切。变得没有沉睡，没有做梦，摆脱了一切。你获得了自由。

仇恨、愤怒和贪婪消失了。你变成了纯粹的爱。不是在爱，是你变成了爱！



还有一个问题——相对来说是一样的——
问题2：如果我们都是已经写好的剧本中的演员，那么如果剧本本身没有包含我们在特定时间转变的章节，冥想如何改变我们？如果这样的一章已经在等待着在适当的时候展开，为什么要冥想呢？为什么要付出任何努力？



这是一样的；它包含了同样的谬论。

我并不是说一切都已决定。我并不是把这个作为解释宇宙的理论来提出的。这是一个手段。

印度一直在使用这种宿命论的手段。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预先决定的。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提出这一点的唯一原因是，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确定的，那么一切都会变成一场梦。如果你这样看待事情，如果你这样相信——一切都是预先决定的；例如，你将在某一天死去——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梦。它不是确定的，也不是固定的！没有人对你那么感兴趣。宇宙完全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这是一件毫无用处的事情。你的死与宇宙无关。

不要认为自己如此重要，以至于整个宇宙都在决定你的死亡日期——时间、分钟、时刻——不！你不是中心。无论你是不是，这对宇宙都没有区别。但这种谬论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它是在童年时期创造的，它成为无意识的一部分。

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不能给世界任何东西，但他必须接受很多东西。他无法偿还，也无法回报任何东西。他是如此无能——只是无助。他需要食物，他需要爱，他需要住所，他需要温暖。

一切都要供应。

一个孩子生来就是无助的，尤其是人的孩子。没有一种动物如此无助。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动物会创造一个家庭——没有必要。但人的孩子是如此无助，如此绝对无助，如果没有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来保护，他就无法生存。他不可能独自存在。他会立刻死去。

他太依赖别人了。他需要爱，他需要食物，他需要一切，他会要求一切。母亲会供应，父亲会供应，家庭会供应。孩子开始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一切都要供应给他；他只能提出要求。只要提出要求就足够了，不需要其他努力。














因此，孩子开始认为自己是中心，一切都围绕着他，对他来说。整个存在似乎是为他创造的。整个生活都在等待着他来提出要求。一切都会实现。这是必要的，他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否则他会死的。但这种必要性变得非常危险。

他从小就抱着“我是中心”的态度长大。渐渐地，他会要求更多。孩子的要求很简单；可以提供它们。但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要求将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不可能提供它们，也不可能实现它们。

有时这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可能会要求月亮，或者其他什么。。。。

他成长得越多，需求就会变得越复杂，越不可能。然后，挫败感开始袭来，孩子开始认为自己现在被欺骗了。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现在，问题将会出现，他将被废黜。当他成年后，他将被彻底废黜。然后他就会知道自己不是中心。但在内心深处，无意识的思维继续以他为中心进行思考。

人们来问我他们的命运是否已经决定。他们在问，对于这个宇宙来说，他们是否如此重要，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的命运必须事先决定。“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问道。“我为什么被创造？”这种童年时代的胡言乱语，说你是中心，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我被创造是为了什么目的？”

您不是为了任何目的而被创造的。你不是为了任何目的而被创造的，这是很好的；否则你就是一台机器。机器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制造的。

人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创造的，不是为了什么——不！人只是流出的、溢出的创造物。一切都很简单。花儿在那里，星星在那里，你在那里。一切都只是一种流露，一种喜悦，一种对存在的庆祝，没有任何目的。

但这种关于命运的理论，关于预先决定的理论，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理论。使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确定的，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然而，它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理论。当我们说一切都已确定时，这并不是作为一种理论对你说的。目的是：如果你把生活当作一场戏剧，预先确定，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场梦。例如，如果我知道这一天，这一晚，我要和你说话，并且我应该在这一天说什么是预先确定的，如果它是如此固定，以至于什么都不能改变——以至于我不能说出一个新词——那么突然间，我与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行动的来源。

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如果每一个词都是由宇宙本身、上帝或你选择的任何名字说的，那么你就不再是它的来源。然后你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简单的旁观者。

如果你把生活视为预先确定的，那么你可以旁观它，那么你就没有参与其中。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是预先决定的；如果你成功了，那是预先决定的。如果两者都是预先确定的，那么两者的价值就相等——同义。然后一个是罗波那，一个是罗摩，一切都是预先确定的。罗波那不必感到内疚，罗摩也不必感到高人一等。一切都是预先决定的，所以你只是演员，你只是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











给你一种你在扮演一个角色的感觉，给你这种感觉，这只是你正在实现的一个预先确定的模式，给你这样的感觉，让你超越它，这就是手段。

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将命运视为一种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定律。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将这些定律和理论视为手段的态度。

我会向你解释的。举一个例子会很有帮助。我当时在一个城市。一个人来了；他是一个穆罕默德教徒，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穿着打扮，看起来像个印度教徒。他不仅看起来像个印度教徒，而且说话也像个印度教徒。他不是穆罕默德式的。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说只有一世。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教徒说有很多世——一长串的生命，所以除非一个人被解脱，否则他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生。那么你怎么说呢？如果耶稣是一个开明的人，他一定知道。或者穆罕默德或摩西，如果他们是开明的人的话，他们也一定知道有很多世而不仅仅一世。如果你说他们是对的，那么马哈维亚、奎师那、佛陀和商羯罗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可能都是开明的。

“如果基督教是对的，那么佛陀就是错的，那么奎师那就是错的。如果马哈维亚、奎师那和佛陀就是对的，那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就是错的了。所以告诉我。我非常困惑；我陷入了混乱。两者不可能都是对的。”。


两者怎么可能都是对的？要么有很多世，要么只有一世。两者怎么可能都是对的？“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研究了很多东西，所以他说，”你不能逃避，然后说两者都是对的。两者都不可能都是对的。从逻辑上讲，两者不可能都是对的。"

但我说：“这不必；你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两者都是手段。”。

“两者都不是对的，也都不是错的——两者都是手段。”他不可能理解我所说的手段是什么意思。

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他们在与一种类型的人交谈，而佛陀、马哈维亚、奎师那，他们在与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智类型的人交谈。实际上有两种宗教来源——印度教和犹太教。所以所有诞生于印度的宗教，所有诞生于印度教的宗教都相信转世，有很多世；所有源自犹太思想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信只有一世。

这是两个手段。

试着去理解它。因为我们的心智是固定的，所以我们把事情当作理论，而不是手段。很多时候，人们来找我，说：“有一天你说这是对的，有一天又说那是对的。两者不可能都是对的”。当然，两者不应该都是对的，但没有人说两者都是对的。我一点也不关心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我只关心哪种手段可以运作。

在印度，许多人使用这种手段。为什么？有很多点。所有诞生于西方的宗教，特别是源自犹太人思想的宗教，都是穷人的宗教。他们的先知没有受过教育。耶稣没有受过教育，穆罕默德没有受过教育。摩西没有。他们都没有受过教育，单纯，单纯，他们与那些一点也不老练、贫穷的群众交谈；他们并不富有。










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一辈子绰绰有余，绰绰有余！他正在挨饿，奄奄一息。如果你对他说，有那么多世 ，他将继续重生，他将在一千零一世的车轮上旋转，这个可怜的人只会对整件事感到沮丧。“你在说什么？”一个穷人会问。“一世已经够多了，所以不要谈论一千零一世，一百万世。不要这样说。在这一生之后，立即给我们天堂。”只在这一生过后，上帝就能实现——立即实现。

佛陀、马哈维亚、奎师那正在与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对话。今天，它变得很难理解，因为整个车轮都转动了。现在西方富裕，东方贫穷。以前西方是贫穷的，东方是富有的。所有的印度教化身，所有的TIRTHANKARAS(耆那教大师），所有的佛教徒——觉醒的人——他们都是王子。

他们属于皇室。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很有教养、有涵养、老练、优雅。你不能再精炼佛陀了。他绝对的优雅、有教养、有涵养；不能添加任何内容。即使佛陀今天来了，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因此，他们正在与一个富裕的社会对话。记住，对于一个富裕的社会来说，有不同的问题。对于一个富裕的社会来说，快乐是毫无意义的，天堂也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一个贫穷的社会来说，天堂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社会生活在天堂，天堂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你不能提出这个建议。你不能产生为天堂做某事的冲动；他们已经在里面了——而且很无聊。

所以佛陀、马哈维亚、奎师那，不谈论天堂，他们谈论的是自由。他们谈论的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世界，而是一个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的超越世界。耶稣的天堂不会吸引他们——他们已经在天堂里了。

其次，对于一个富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无聊。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答应他将来会快乐。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痛苦才是问题所在。对于一个富人来说，痛苦不是问题所在；对于一个富人来说，无聊才是问题所在。他厌倦了所有的乐趣。

佛陀、马哈维亚、奎师那 都利用了这种无聊，他们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生。这个轮子会转动。记住，同样的生活会重复。同样的性别，同样的丰富，同样的食物，同样的宫殿，一次又一遍：你会在轮子里移动一千零一次。”

对于一个知道所有乐趣的富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前景，这种重复。

重复是个问题。这就是他的痛苦。他想要一些新的东西，马哈维亚和佛陀说：“没有什么新的。这个世界是旧的。天堂下没有什么是新的，一切都只是旧的。你以前尝过所有这些东西，你会继续品尝。你在一个轮子里，在移动。超越它，从轮子里跳出来。”







对于一个富人来说，如果你创造了一种手段来加剧他的无聊感，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向冥想。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如果你谈论无聊，你就是在说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穷人从不无聊——永远不会！只有富人才会感到无聊。

穷人从不无聊；他总是想着未来。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穷人需要一个承诺，但如果这个承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它必须是即时的。

据记载，耶稣曾说过：“在我的有生之年，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将看到上帝的王国。”这句话困扰了整个基督教二十个世纪，因为耶稣说：“在你的一生中，你将立即看到上帝的国。”而上帝的国还没有到来，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世界即将结束，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时间很短。”

耶稣说：“时间很短。浪费时间是愚蠢的。世界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必须为自己负责，所以要忏悔。”

耶稣通过只有一世的概念创造了一种即时的感觉。他知道，佛陀和马哈维亚也知道。但他们都不会说出来。他们设计了什么他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创造即时性和紧迫性的手段，这样你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印度曾是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国家。对未来的承诺不存在紧迫性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制造紧迫感，那就是制造更多的无聊感。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将一次又一次、一次、无限、无限地出生，他会立即过来问：“如何从这个轮子里解脱出来？这太过分了。现在我不能再继续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如果要重复，那就是一场噩梦。我不想重复，我想要一些新的东西。”

因此，佛陀和马哈维亚说：“天空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切都是旧的，都是重复。你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世，你将继续重复很多很多世。觉察到重复，觉察到无聊。跳出它。”

手段不同，但用途相同。跳出它！移动！改变自己！无论你是什么，都要改变自己。

如果我们把宗教言论当作手段，那么就没有矛盾了。

然后耶稣和奎师那，穆罕默德和马哈维亚，意思是一样的。他们为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路线，为不同的意识创造不同的技巧，对不同的态度创造不同的吸引力。但这些原则并不是要争论的。

它们是可以被使用、超越和投掷的手段。



今天就到此为止。



结束







=======================================================






第7章：让你放松的技巧

经文：

10. WHILE BEING CARESSED, SWEET PRINCESS, ENTER THE CARESS AS EVERLASTING LIFE.
10.在接受著愛的輕撫時，甜美的公主啊，如永恆持續之生命一般進入那愛撫之中。

11. STOP THE DOORS OF THE SENSES WHEN FEELING THE CREEPING OF AN ANT. THEN.
11.當身上出現蟲蟻爬行的感覺時關上知覺的門戶。就在那時。

12. WHEN ON A BED OR A SEAT, LET YOURSELF BECOME WEIGHTLESS, BEYOND MIND.
12.在床上或在座位上時，讓自己變得沒有重量，超出了心靈。


人有一个中心，生命偏离了它——偏离了中心。这造成了内心的紧张，持续的动荡和痛苦。你没有达到你应该达到的水平；你没有达到正确的平衡。你失去了平衡，这种失去平衡、偏离中心的状态是所有心理紧张的基础。如果它变得太多，你就会发疯。精神病患是指完全脱离自己的人。开悟的人正是精神病患的反面。他一直在自己的中心。

你介于两者之间。你还没有完全离开自己，你也不在自己的中心。你只是移到了狭间。有时你会移动得非常非常远，所以你有时会暂时生气。在愤怒中，在性生活中，在任何你离自己太远的事情中，你都会暂时生气。那么你和精神病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区别只是他永远在那里，而你暂时在那里。你会回来的。

当你愤怒的时候，是精神病的，但这并不是永久的。在质量上没有区别；在数量上存在差异。质量是一样的，所以有时你会触碰到精神病，有时，当你放松、完全放松时，你也会触碰到你的中心。

这些都是幸福的时刻。它们会发生。然后你就像一个佛陀或奎师那，但只是暂时的，瞬间的。你不会呆在那里。真的，当你意识到自己安逸的那一刻，你就移动了。它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当你意识到幸福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

我们继续在这两者之间移动，但这种移动让人感到不安，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创造一个自我形象，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不断地从精神病走到自己的中心，如果这种循环是持续的，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自我形象。你会有一个抽象形象。那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非常苦恼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期待幸福的时刻，你甚至会感到害怕，所以你试着把自己固定在两者之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常人的意思：他从不在愤怒中触及自己的疯狂，也从不触及那种完全的自由，那种狂喜。他从不偏离一个固定的形象。正常人实际上是一个死人，把己固定在两者之间。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杰出的人——伟大的艺术家、画家、诗人——都不正常。

它们的流动性很强。有时他们触及中心，有时他们会发疯。它们在这两者之间快速移动不。当然，他们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们的紧张是巨大的。

他们必须生活在两个世界，不断地转变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身份。用科林·威尔逊的话来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在你的正常世界里，他们是局外人。定义这四种类型将很有帮助。首先是一个有固定身份的普通人，他知道自己是谁——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一个教授、一个圣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永远不会离开那里。他总是执着于身份，执着于形象。

其次是那些有流动形像的人——诗人、艺术家、画家、歌手。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有时他们变得很正常，有时他们会发疯，有时他们触摸到了佛陀触摸到的狂喜。






第三种是那些永远疯狂的人。他们已经远离了自己；他们再也没有回过家。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有家。

第四个是那些已经到家的人。。。佛陀，基督，奎师那。

第四类——那些已经到家的人——是完全放松的。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紧张，没有努力，没有欲望。总之，没有成为。

他们不想成为任何人。他们是，他们曾经是。不要成为！他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自在。不管他们是什么，他们都很自在。他们不想改变，也不想去任何地方。他们没有未来。此刻对他们来说是永恒的。

没有渴望，没有欲望。这并不意味着佛陀不吃东西，也不意味着佛陀不会睡觉。他会吃，会睡，但这些都不是欲望。佛陀不会投射这些欲望：他明天不吃东西，今天要吃。

记住这一点。你在明天继续吃，你在未来继续吃；你在过去继续吃，在昨天……。但很少会现在吃。当你现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的思想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当你试图入睡时，你明天就会开始吃东西，否则过去的记忆就会到来。

一个佛在当下吃东西。他就活在这一刻。他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未来；他没有未来。无论何时，未来都会像现在一样到来。永远是今天，永远是现在。所以一个佛会吃东西，但他从来没有在心里吃过——记住这一点。没有大脑进食。你继续在心里吃东西。这是荒谬的，因为心灵不是用来吃饭的。你所有的中心都是迷失的；你的整个身心安排混乱，太疯狂了。

佛陀吃东西，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吃。这适用于所有事情。所以佛陀在吃饭的时候和你一样普通。不要认为佛陀不会吃东西，或者当烈日炎炎时他不会出汗，或者当寒风来临时他不会感到寒冷。他会感觉到的，但他会一直感觉到，永远不会在未来。

没有成为。如果没有成为，就没有紧张。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如果没有成为，怎么会有任何紧张？紧张意味着你想成为另一个你不是的人。

你是A，你想成为B；你很穷，你想成为一个富人；你很丑，你想变得漂亮；或者你很愚蠢，你想成为一个智者。

无论想要什么，无论渴望什么，形式总是这样的：A想成为B。无论你是什么，你都不满足于它。为了满足，需要其他东西——这是一个不断渴望的头脑的结构。当你得到它时，大脑会再次说：“这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东西。”

思想总是在不断地移动。你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得毫无用处。当你得到它的那一刻，它就没用了。这就是欲望。佛陀称之为“ TRISHNA”：这正在形成。



你从一世到另一世，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它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它没有尽头，欲望和渴望也没有尽头。但是，如果没有成为，如果你完全接受你是什么——丑陋或美丽，明智或愚蠢，富有或贫穷——无论你是什么，如果你全盘接受它，成为就停止了。

那么就没有紧张；那么张力就不可能存在。那么就没有痛苦了。你很放心，你并不担心。

这种没有“成为”的思想是一种在自己中心的思想。

恰恰相反的是疯子。他没有存在，他只是一个成为。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什么。A被完全遗忘了，他正在努力成为B。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他只知道自己想要的目标。他现在不住在这里，他住在别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我们看来很疯狂，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生活在他梦想的世界里。他不是你世界的一部分，他住在别的地方。他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现实。他忘记了自己周围的世界，这是真实的。他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现实。

一个佛陀活在当下，而疯子恰恰相反。他从不活在此时此地，活在当下，他总是活在未来——在地平线上的某个地方。这是两个对立的两极。

所以请记住，疯子不是反对你，他是反对佛陀。还要记住，佛陀不是反对你，他是反对疯子。你介于两者之间。你们两个都是混血儿；你有疯狂，你有开悟的时刻，但混合了两者。

如果你放松的话，有时会突然瞥见中心。有时候你会很放松。你恋爱了：有那么一会儿，那么一刻，你的爱人，爱你的人和你在一起。

这是一个长期的愿望，一个长期努力，终于和你的爱人在一起了。有一刻，思绪突然消失了。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付出了很长的努力。思想一直在渴望，渴望，渴望。思想一直在思考，想着心爱的人。现在，心爱的人在那里，突然间，思想无法思考。旧的进程无法继续。你是在寻找心爱的人；现在，心爱的人在那里，所以思想就停止了。

当心爱的人在那里的那一刻，没有欲望。你很放松；突然间，你又回到了自己。除非一个爱人能把你扔给你自己，否则这就不是爱。

除非你在被爱的人面前成为你自己，否则这不是爱。除非思想在爱人或爱人面前完全停止运作，否则它就不是爱。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思想停止了，一时之间没有欲望。爱是无情的。试着理解这一点：你可能渴望爱情，但爱情是无情的。当爱情发生时，没有欲望；头脑是安静的、平静的、放松的。不再成为，无处可去。

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几分钟，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如果你真的爱过一个人，那么这件事会发生一会儿。这太令人震惊了。思想无法运作，因为它的全部功能已经变得无用、荒谬。你曾经渴望的那个人就在那里，你的思想现在无法思考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整个机构就停止了。你自己很放松。你已经触摸了你的存在，你的中心，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源泉。幸福充满你，芳香环绕你。突然间，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爱情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如果你恋爱了，你就无法掩饰。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恋爱了，它就会显现出来。你的眼睛，你的脸，你走路的方式，你坐的方式，一切都会显示出来，因为你不是同一个人。渴望的心不在那里。你就像一尊佛像，只不过有那么一会儿。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因为这只是一种休克。思想会立即尝试寻找一些方法和借口来重新思考。

例如，思想可能会开始认为你已经实现了目标，你已经获得了爱情，那么现在呢？你打算做什么？然后预言开始了，争论开始了。你开始想，“今天我已经到达了我的爱人身边，但明天也会一样吗？”思想已经开始运作了。当你的思想在运作作的那一刻，你又开始行动了。

有时，即使没有爱，也会因为疲劳、疲倦而停止渴望。然后也有一个人被扔回自己。当你不离开自己时，无论是什么原因，你都会做回自己。当一个人完全疲惫，疲惫不堪，甚至不想思考或渴望，当一个人彻底沮丧，没有任何希望时，就会突然感到宾至如归。

现在他哪儿也去不了。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希望消失了——欲望和成为也随之消失

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你的思想有一个机制。它可能会消失一会儿，但突然间它会复活，因为你不能绝望地存在，你必须找到一些希望。没有欲望你就无法生存。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在没有欲望的情况下生存，你将不得不创造一些欲望。

在任何情况下，当大脑突然停止运作时，你都处于你的中心。你正在度假，在森林里，在山丘上，或者在海滩上：突然间，你的日常思维就不起作用了。办公室不在，妻子不在，或者丈夫不在。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情况，思想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它。思想感觉没有调整。这种情况是如此的新，以至于你放松了，你处于了自己的中心。

在这些时刻，你会成佛，但这些只是瞬间。然后它们会困扰你，然后你想一次又一次地复制它们并重复它们。

但请记住，它们是自发发生的，所以你不能重复。你越是试图重复它们，它们就越不可能来找你。

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你爱一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的思绪就停止了一会儿。

然后你结婚了。你为什么结婚？想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些美好的时刻。它们发生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它们不可能在婚姻中发生，因为整个情况不同。当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整个情况都是新的。他们的思想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他们被它淹没了——被新的体验、新的生活、新的花朵填满了！

然后大脑开始运作，他们开始思考。“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我想每天都重复一遍，所以我应该结婚了。”

思想会摧毁一切。婚姻意味着思想。爱是自发的；婚姻是精打细算的。结婚是一件数学问题。然后你等待那些时刻，但它们永远不会再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已婚男女都感到沮丧的原因——因为他们在等待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为什么它们没有再次发生？它们不可能发生，因为你错过了整个情况。现在你已经不是新手了；现在已经没有自发性了；现在，爱情已成为家常便饭。现在，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都是被要求的。现在，爱已经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乐趣。一开始很有趣；现在这是一种责任。责任不能给你带来乐趣所能给你的幸福。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头脑创造了整个事情。现在你继续期待，你期待的越多，它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仅仅是在婚姻中。你去找一位师傅，这种体验是全新的。他的出现，他的话语，他的生活方式都是新的。突然间，你的大脑停止运转。然后你想，“这就是我的人，所以我必须每天都去。”然后你就和他结婚了。渐渐地，挫败感开始出现，因为你已经把它当作一种责任，一种例行公事。现在，同样的经历将不会到来。那么你认为这个人欺骗了你，或者你不知怎么被愚弄了。然后你会想，“第一次体验是幻觉。我一定是被催眠了什么的。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你的常规思维让它变得不真实。然后思想试图期待，但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期望，你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持开放态度。

现在，你每天都带着期望，带着封闭的心态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它总是以开放的心态发生；它总是发生在一个新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每天改变你的处境，它只意味着：不要让你的思维产生模式。然后你的妻子每天都会是新的，你的丈夫每天都会新的。但不要让头脑产生期望的模式；不要让思想在未来移动。然后你的师傅会每天都是新的，你的朋友会每天都新的。世界上除了思想之外，一切都是新的。

思想是唯一古老的东西。它总是很古老。

太阳每天都在重新升起。这不是旧太阳。月亮是新的；白天、夜晚、花朵、树木。。。除了你的思想之外，一切都是新的。你的思想总是老的——记住，永远——因为思想需要过去，需要积累的经验，需要投射的经验。思想需要过去，生命需要现在。生命总是幸福的——思想从来都不是。每当你允许你的思想进入时，痛苦就会开始。

这些自发的时刻不会再重复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如何持续处于放松状态？这三段经文就是为了这个。这是关于放松感的三种技巧，放松神经的技巧。

如何保持存在？如何不进入成为？这是困难的，艰巨的，但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技巧会让你超越你自己。

第一个技巧：在接受著愛的輕撫時，甜美的公主啊，如永恆持續之生命一般進入那愛撫之中。Shiva从爱开始。第一个技巧与爱有关，因为爱是你经历中最接近的放松的东西。如果你不能爱，你就不可能放松。如果你能放松，你的生命就会充满爱。

一个紧张的人不能爱。为什么？紧张的人总是有目的地生活。他可以赚钱，但他不能爱，因为爱是没有目的的。

爱不是商品。你不能积累它；你无法将其存入银行余额；你无法从中强化你的自我。真的，爱是最荒谬的行为，除了它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目的。它存在于自身，而不是为了别的。你为某事赚钱——这是一种手段。你为某人建造一所房子——这是一种手段。爱不是一种手段。你为什么爱？你爱什么？爱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有计算能力、有逻辑的头脑，一个有目的地思考的头脑，不能爱。总是从目的的角度思考的头脑是紧张的，因为目的只能在未来实现，而不是在此时此地。

你正在建造一座房子——你现在不能住在里面，你必须先建造它。

你将来可以住在里面，而不是现在。你赚了钱——银行余额将在未来创造，而不是现在。意味着你现在必须使用，而结局将在未来到来。






爱总是在这里；它没有未来。这就是为什么爱离冥想如此之近。

这就是为什么死亡离冥想如此之近——因为死亡也总是在此时此地，它永远不会在未来发生。你死的时候会死在将来吗？你只能死在当下。从来没有人会死在将来。你怎么会死在将来？或者你怎么会死在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不再存在，所以你不能死在其中。

未来还没有到来，你怎么会死在其中呢？

死亡总是发生在当下。死亡、爱、冥想——它们都发生在当下。所以，如果你害怕死亡，你就不能去爱。如果你害怕爱情，你就不能冥想。如果你害怕冥想，你的生活将毫无用处。无用不是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无用的是，你永远无法从中感受到任何幸福。这将是徒劳的。

把爱、冥想、死亡这三者联系起来似乎很奇怪。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如果你能进入其中一个，你就可以进入剩下的两个。

Shiva从爱开始。他说，在接受著愛的輕撫時，甜美的公主啊，如永恆持續之生命一般進入那愛撫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事情！第一：当你被爱的时候，过去已经停止了，未来却没有。你在当下的维度上移动。你现在就行动起来。你曾经爱过一个人吗？

如果你曾经爱过，那么你就知道思想已经不在了。

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智者说恋人是盲目的、无意识的、疯狂的。从本质上讲，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恋人之所以盲目，是因为他们没有眼睛看未来，无法计算自己将要做什么；他们看不到过去。情侣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在此时此地，没有考虑过去或未来，也没有考虑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盲目的，他们是！他们对于那些算计的人来说是盲目的，对于那些不算计的人来说是先知。那些不算计的人会把爱看作是真正的眼睛，真正的愿景。

所以第一件事：在爱的那一刻，过去和未来都不复存在了。那么，有一个微妙的问题需要理解。当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时候，你能把这一刻称为现在吗？它只是介于两者之间——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这是相对的。如果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么称之为现在意味着什么？这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Shiva不使用“现在”这个词的原因。他说，永恒的生命。他的意思是永恒。。。进入永恒。

我们把时间分为三部分——过去、现在、未来。这种划分是错误的，绝对错误。时间真的是过去和未来。现在不是时间的一部分。现在是永恒的一部分。已经过去的就是时间；即将到来的是时间。事实上，这不是时间，因为它永远不会过去——它总是在这里。现在总是在这里。它总是在这里！这是永恒的。如果你离开过去，你就永远不会进入现在。你总是从过去走向未来；没有当下的时刻。你总是从过去走向未来。从现在开始，你永远无法进入未来。从现在开始，你会越来越深入，进入越来越当下的状态。

这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过去到未来都是时间。时间意味着你在一个平面或一条直线上移动。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维。当你处于当下状态时，维度会发生变化：你会垂直移动——向上或向下，朝着高度或深度移动。但你永远不会水平移动。一个佛陀，一个Shiva，活在永恒中，而不是时间里。





有人问耶稣：“你的上帝的国里会发生什么？”问他的人并不是在问时间。他问关于自己的欲望会如何实现。他在问，是会有永生，还是会有死亡；是否会有苦难，是否会有低人一等的人。他在问这个世界的事情时，他问道：“在你的上帝的国里会发生什么？”耶稣回答——这个回答就像一个禅宗僧侣的回答——“时间将不再存在。”

被这样回答的人可能根本不明白：“时间将不再存在。”耶稣只说了一句话——“时间将不再存在。”

因为时间是水平的，上帝的王国是垂直的。。。它是永恒的。它总是在这里！你只需要离开时间就可以进入它。

所以爱是第一扇门。通过它，你可以远离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被爱，每个人都想要被爱。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爱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对爱有如此深切的渴望。除非你知道这一点，否则你既不能爱也不能被爱，因为爱是这个地球上最深的现象之一。

我们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爱自己。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你感到沮丧的原因。爱是另一个维度，如果你试图及时爱上一个人，你的努力就会失败。在时间中，爱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一则轶事。

密拉爱上奎师那，她是一位王子的妻子。王子变得嫉妒奎师那，奎师那早已作古，早已不是一个肉体，跟他们根本不是同个时代的人。奎师那生活的时代和密拉生活的时代相隔五千年的时间，所以就事实而言，密拉怎么能够爱上奎师那？那个时间差距太大了！

　　所以有一天王子问密拉：「你一直在谈论你的爱，你一直在奎师那的周围唱歌跳舞，但是他在哪里？你是在跟谁这么相爱？你是跟谁一直在谈话？」密拉一直在跟奎师那谈话、唱歌、说笑、吵架，她看起来好象发疯了！在我们的眼光里，她的确是疯了。所以王子说：「你疯了吗？你的奎师那在哪里？你在爱谁呢？你在跟谁说话呢？我就在你的面前，而你却完全把我给忘了。」

　　密拉说：「奎师那在这里，但是你并不在这里，因为奎师那是永恒的，而你不是永恒的。他将会永远在这里，他以前一直都在这里，他现在也在这里。你将不会在这里，你以前也没有在这里，你连一天都没有在这里过，你也将不会在这里……所以我怎么能够相信说在这两个不存在之间，你有在这里？在两个不存在之间怎么可能有存在？」

　　王子处于时间里面，而奎师那处于永恒里面。所以，你可以接近王子，但是那个距离无法被摧毁，你将会离得远远的。在时间上你或许跟奎师那离得非常非常远，但你们仍然可以是接近的，而那是一个不同的层面。

　　我往我的前面一看，我看到了一道墙，而当我移开了眼睛，我就看到了天空。当你看时间，总是有一道墙，而当你超越时间来看，就有无限敞开的天空。


爱打开了无限，爱打开了存在的永恒。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曾经爱过，爱可以被当成一种静心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

　　当被爱的时候，甜蜜的公主，要进入那个爱，好象进入永恒的生命。

　　不要成为一个站得远远的、离开当下的爱人，要变成那个爱而进入永恒。当你在爱某一个人，你有没有以一个爱人在那里？如果你在那里，而你是处于时间当中，那么那个爱是虚假的。如果「你」仍然在那里，而你能够说：「我是。」那么你们在肉体上或许可以接近，但是在灵性上，你们变成了分开的两极。

　　当处于爱的时候，「你」不应该存在——只有爱存在。要变成那个爱！爱抚你的爱人，要变成那个爱抚。吻，但是不要成为吻者，或是那个被吻的，要成为那个吻。完全忘掉自我，将它融入行动里，深深进入那个行动，深入到那个行动者不在。如果你无法在爱当中融入行动，那么你就很难在吃东西或走路当中融入行动——非常困难，因为爱是融解自我最容易的方式。那就是为什么那些自我主义者无法爱，他们或许可以谈论它，他们或许可以唱它、写它，但是他们无法爱，自我无法爱。

　　Shiva说：要变成那个爱。当你在拥抱当中，要变成那个拥抱、变成那个吻，完全把你自己忘掉，好让你能够说：「我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爱存在。」那么就不是心在跳动，而是爱在跳动；那么就不是血液在循环，而是爱在循环；那么就不是眼睛在看，而是爱在看；那么就不是手在碰触，而是爱在碰触。

　　变成爱！进入永恒的生命，爱会突然改变你的层面，你会被丢出时间，而面对永恒。爱能够变成一种深刻的静心，变成可能的最深刻的静心。有时候爱人会知道一些圣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爱人会碰触到那个中心，而那个中心是很多瑜伽行者所错过的。但那将只是一个瞥见，除非你将你的爱改变成静心。谭崔意味着：将爱蜕变成静心，现在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谭崔谈论那么多关于爱和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最容易、最自然的门，你可以从那里来超越这个世界、超越这个水平的层面。

　　注意看Shiva和他的配偶女神，注意看他们！他们似乎不是两个，他们是一个。那个一体是那么深，它甚至变成了一个象征。我们都看过西瓦林卡（Shivalinga)，那是一个阴茎的象征，那是Shiva的性器官，但它不是单独存在，它根植于女神的阴道。那个时候的印度人非常大胆。现在当你看到一个西瓦林卡，你从来不会记得它是一个阴茎的象征，你已经把它给忘掉了，你试图完全忘掉它。

　　容格在他的自传和回忆录里记载一个非常美、非常可笑的事件。他来到印度，他跑去看科纳拉克，科纳拉克的庙里有很多西瓦林卡，有很多阴茎的象征，那个引导他的博学家除了西瓦林卡之外将每一样东西都解释给他，因为那里面有很多西瓦林卡，所以那个人很难避免。容格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为了要嘲弄那个博学家，所以他继续问说：「这些是什么东西？」所以到了最后，那个博学家就贴近容格的耳朵说：「不要在这里问我，以后我将会告诉你，这是一件隐私的事情。」容格一定笑在内心。这些就是现代的印度人。

　　然后到了庙宇的外面，那个博学家走近容格跟他说：「在别人面前问那个东西是不好的，现在我告诉你，它是一个秘密。」然后他再度贴近容格的耳朵说：「它们是我们的私处。」

　　容格回去之后碰到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东方思想、神话、和哲学的学者，叫汉里奇秦墨，他描述这一段逸事给秦墨听。在试图穿透印度思想的人里面，秦墨是天赋非常高的一位，而且他非常喜爱印度以及它的思考方式——对生命以东方的、非逻辑的、神秘的方式去接近。当他从容格那里听到这件事，他笑着说：「这样换换口味很好，我一直都听到关于伟大的印度人——佛陀、奎师那、马哈维亚。你所描述的不是关于任何伟大的印度人，而只是关于一般的印度人。」


　　对Shiva来讲，爱是伟大的门，对他来讲，性也不是某种必须加以谴责的东西。对他来讲，性是种子，而爱是它的开花。如果你谴责种子，你就同时谴责了花朵。性能够变成爱，如果它永远没有办法变成爱，那么它是残缺的，你可以谴责那个残缺，但是不要谴责性。爱必须开花，性必须变成爱，如果它没有变成爱，那并不是性的错，那是你的错。

　　性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性的层面，那就是谭崔的教导，它必须被蜕变成爱，爱也不应该只停留在爱的层面，它必须蜕变成光，蜕变成静心的经验，蜕变成最后的、最终的、神秘的顶峰。性要如何蜕变成爱？要成为那个行动，而忘掉行动者。当你在爱的时候，要成为那个爱——只是爱。那么它就不是你的爱，或是我的爱，或是其它任何人的爱，它只是单纯的爱。当你不在那里，那么你就是在一个「最终的泉源」和「最终的流」的手中，那么你就是处于爱之中。并不是「你」处于爱之中，而是爱吞噬了你，你已经消失了，你变成只是一个流动的能量。

　　当代最具创造力的头脑之一，劳伦斯（D．H．Lawrence）就是一个谭崔的能手，他本人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在西方遭到非常大的谴责，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有很多案子上了法庭，因为他说性能量是唯一的能量，如果你谴责它、压抑它，那么你就是在反对宇宙，你将永远不能够知道这个能量更高的开花。

　　当性能量遭到压抑，它就变成丑陋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教士、道德家、所谓的宗教之士、教皇、以及其它人，他们都一直在谴责性，他们说这是一件丑陋的东西。当你压抑它，它就变成丑陋的，所以他们说：「看！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它可以由你们自己证明出来。看！任何你们正在做的是丑陋的，你们也知道它是丑陋的。」

　　然而并非性是丑陋的，而是这些教士使它变得丑陋，一旦他们使它变丑陋，他们就被证明是对的，当他们被证明是对的，你就继续使它变得越来越丑陋——更丑陋。

　　性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能量，生命在你里面流动，存在活生生地在你里面，不要去削弱它，要让它移向高处——那就是：性必须变成爱。差别在那里呢？当你的头脑是具有性欲的，那么你是在剥削别人，别人只是一个被使用然后丢弃的工具。当性变成爱，别人并不是一个工具，别人并不是要用来被剥削的，别人并非真的是别人。当你爱的时候，它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相反地，对方变成重要的、独特的。

　　你并没有在剥削他，不！相反地，你们两个人结合在一种很深的经验里，你们是一种很深的经验的伙伴，而不是一个剥削者和一个被剥削者，你们互相帮助对方进入一个不同的、爱的世界。性是剥削，而爱是一起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如果这个进入并不是短暂的，如果这个进入变成静心的，那就是如果你能够完全忘掉你自己，然后那个爱人和那个被爱的人消失，而只有爱在流动，那么，Shiva说，你就是永恒的生命。








第二种技术：



当感觉到蚂蚁在爬行时，请关闭感官的门。那么。

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会再读一遍：当感觉到蚂蚁爬行时，请关闭感官之门。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当感觉到蚂蚁爬行时，关闭感官之门，然后——然后——事情就会发生。

Shiva在说什么？

你的脚上有根刺——很痛苦，你正在受苦。或者有一只蚂蚁在你腿上爬行。你感觉到它在蠕动，突然你想把它扔掉。

回忆任何经验！你的伤口很痛。你头痛，或者身体有任何疼痛。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对象。这只是一个例子——蚂蚁爬行。Shiva说：当感觉到蚂蚁爬行时，请关闭感官之门。无论你有什么感觉，都要关闭所有的感官之门。

该怎么办？闭上你的眼睛，以为你只是瞎了，看不见东西。

闭上你的耳朵，想想你听不见。有了所有的五种感觉，你只需关闭它们。你怎么才能关闭它们？这很容易。暂时停止呼吸：你所有的感官都会关闭。当呼吸停止，所有的感官都关闭时，这种感觉在哪里蔓延？蚂蚁在哪里？突然间，你离开了——很远。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老的老朋友，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医生说现在他三个月内都不能下床活动，他必须休息三个月。他是一个非常不安分的人；这对他来说很困难。我去见他，所以他说：“为我祈祷，祝福我，否则我就要死了，因为这三个月比死亡更难过。我不能像石头一样。他们都让我：‘不要动。’”

"

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闭上眼睛，想想你只是一块石头，你不能动。你怎么能动？你是一块石头——只是一块石，一尊雕像。”。

闭上你的眼睛。感觉你现在是一块石头，一尊雕像。“他问我会发生什么。

我告诉他：“试试看。坐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到！”！

无论如何，你必须在这里呆三个月，所以试试看。"

他以前从来不会尝试，但现在情况特殊，他说：“好吧！我会尝试的，因为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我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仅仅认为我像石头一样，像雕像一样死去就能发生什么，但我会尝试的。”所以他尝试了。

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这个人就是这样。

但有时，当你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绝望的时候，事情就会开始发生。






他闭上了眼睛。我等着，因为我在想，两三分钟后他会睁开眼睛，然后说：“什么都没发生。”但他没有睁开眼睛，30分钟过去了。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变成了一尊雕像。他额头上所有的紧张感都消失了。他的脸变了。

我不得不离开，但他不愿睁开眼睛。他沉默得像死了一样。他的呼吸平静下来，因为我必须离开，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现在想走，所以请睁开眼睛，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他睁开眼睛，换了一个人。他说：“这真是个奇迹。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告诉他，“我什么都没做。”

他说：“你一定做了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奇迹。当我开始认为我就像一块石头，就像一尊雕像时，突然有一种感觉，即使我想动我的手，也不可能做到。我想睁开眼睛很多次，但它们就像石头，所以我无法睁开。”

他说：“我甚至开始担心你会怎么想，因为时间太长了，但我能做什么呢？我在这三十分钟里无法移动自己。当每一个动作停止时，世界突然消失了，我独自一人，内心深处，我自己。然后疼痛消失了。”



有剧烈的疼痛；如果没有镇静剂，他晚上就睡不着。但疼痛消失了。我问他疼痛消失时的感受。他说：“首先，我开始感觉到它在遥远的地方。疼痛就在那里，但非常遥远，就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然后，渐渐地，慢慢地，就好像有人走的越来越远，你看不见他一样，疼痛消失了。疼痛消失了！至少十分钟内，疼痛不再了。石头身体怎么会有疼痛？”

这段经文说，停止感官之门。变得像石头一样，对世界封闭。当你对世界封闭时，实际上，你也对自己的身体封闭，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一部分；它是世界的一部分，身体是感官的对象。

当你对世界完全封闭时，你也对自己的身体封闭。

然后，Shiva说，事情就会发生。

所以用身体试试。任何事情都可以，你不需要蚂蚁爬到你身上。

否则，你会想，“当蚂蚁爬行时，我才会冥想。”这样乐于助人的蚂蚁很难找到，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你躺在床上，感觉到冰冷的床单已经死了。突然间，床单会消失，消失，消失。你的床会消失；你的卧室将消失；整个世界都将消失。你被关上了，死了，一块石头，就像一个莱布尼茨式的单子(不可分割的实体)，外面没有窗户——没有窗户！你不能动！

然后，当你无法移动时，你会被抛回自己，你会回到自己的中心。然后，你第一次可以从你的中心看了。一旦你能从你的中心看，你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第三个技巧：在床上或在座位上時，讓自己變得沒有重量，超出了心靈。你坐在这里。只要感觉自己变得失重了，就没有重量了。你会觉得在某个地方或其他地方有重量，但继续感受失重状态。它来了。当你觉得自己没有重量，没有重量的那一刻到来了。当没有重量时，你就不再是一个身体，因为重量是身体的，而不是你的。你是失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实验。有人快死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家都试图给这个人称重。是否有细微的差别，是否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体重更多，而死了的时候体重更少，那么科学家可以说，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离开了，灵魂、自我或曾经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是失重的，没有什么！

重量是所有物质的基础。即使是阳光也有分量。它非常、非常微小，而且很难称重，但科学家们已经称重过了。如果你能在五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收集所有的阳光，它们的重量将与头发的重量相似。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是失重的。如果某种东西可以是失重的，那么它就不是物质，也不可能是物质。

在这二十年或二十五年里，科学一直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

因此，当一个人死亡时，如果有什么东西离开了身体，那么重量一定会有所不同。但它从未有过不同；重量保持不变。有时甚至会变得更多——这就是问题所在。活着的人体重较轻；死人变得更重了。这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他们真的在试图找出是否减轻了一些体重；然后他们可以说什么东西已经离开了。

但似乎恰恰相反，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重量是物质，但你不是一个重量。你是非物质的。

如果你尝试这种失重技术，你只需要想象自己是失重的——不仅要想象，还要体会到你的身体已经失重了。如果你继续体会，体会，体会的话，有一刻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失重的。你已经做到了，所以你可以随时意识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创造一种情况，让你再次感觉到自己是失重的。



你必须让自己清醒过来。这就是催眠，相信“我是一个身体，这就是感觉到体重的原因。”如果你能让自己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身体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体重。Shiva说，在床上或在座位上時，讓自己變得沒有重量，超越了心靈。然后事情就会发生。思想也有重量；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不同的分量。

有一段时间，有一些观点认为，思想越重，越聪明。

总的来说，这是真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有时非常伟大的人的思想非常渺小，有时一些愚蠢的白痴的思想非常沉重。但总的来说，这是真的，因为当你有一个更大的心理机制时，它的重量就更重了。思想也有重量，但你的意识是失重的。

要感受这种意识，你必须感受失重状态。所以试试：走路、坐着、睡觉，你都可以试试。











一些观察。。。。为什么尸体有时会变得更重？

因为意识离开身体的那一刻，身体就变得没有防备了。

许多东西可以立即进入其中。他们不是因为你才进来的。许多振动可以进入一个尸体——它们不能进入你。你在那里，身体是活的，对很多事情都有抵抗力。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你生病了，它就开始是一个漫长的序列；一种疾病，然后是另一种，然后是另外一种——因为一旦你生病了，你就会变得没有保护，脆弱，没有抵抗力。然后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你的身体。你的存在保护着身体。所以有时候尸体会增加体重。你离开它的那一刻，任何东西都可能进入身体。

其次，当你快乐的时候，你总是感到失重；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总是会感到更重，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你拉下水。引力变得更大了。当你难过的时候，你会更加沉重。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就很轻松。你感觉到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快乐的时候，每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刻，你就会完全忘记身体。当你悲伤、痛苦时，你无法忘记身体，你会感受到它的重量。它把你拉下来——拉到地上，就好像你扎根了一样。那你就不能动了；你扎根于大地。

在幸福中，你是失重的。在悲伤中，你会变得沉重。

在深度冥想中，当你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体时，你可以悬浮。甚至身体也可以跟着你一起上升。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科学家们一直在观察玻利维亚的一名妇女。冥想时，她会上升四英尺，现在已经被科学地观察到了；已经拍了很多电影，很多照片。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那个女人突然上升，重力变为零，消失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没人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但同一个人不能在不冥想的时候上升。如果她的冥想时受到干扰，她会突然摔倒。

会发生什么？在冥想的深处，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这种认同感被打破了。身体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你很大，你有无限的力量。与你相比，身体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一个皇帝已经与他的奴隶认同了，所以当奴隶乞讨时，皇帝就去乞讨；奴隶哭泣，皇帝哭泣。当奴隶说“我不是一个人”时，皇帝说“我也不是一个人。”一旦皇帝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一旦他认识到自己是皇帝，而这个人只是一个奴隶，一切都会突然改变。

你是无限的力量，与一个非常有限的身体相认同。一旦你领会了自己，失重状态就会变得更多，身体的重量也会减少。

然后你可以悬浮，身体可以上升。

有很多很多故事还不能被科学证明，但它们会被证明。。。因为如果一个人能上升四英尺，那么就没有障碍了。另一个可以飞到一千英尺，另一个则可以完全进入宇宙。理论上没有问题：四英尺、四百英尺或四千英尺，没有什么区别。


有关于罗摩和其他许多人的故事，他们与尸体一起完全消失了。他们的尸体从未在地球上被发现。穆罕默德完全消失了——不仅是他的尸体；据说他也和他的马一起失踪了。这些故事看似不可能，看似神话，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旦你知道了失重力，你就成为了重力的主人。你可以使用它；这取决于你。你可以随着你的身体完全消失。

但对我们来说失重将是一个问题。释迦牟尼的技术，即佛陀坐着的方式，是失重的最佳方式。坐在地上——不要坐在任何椅子或任何东西上，而是坐在地板上。如果地板不是水泥或任何人造的，那就很好了。只要坐在地上，这样你就离大自然最近了。如果你能裸体坐着就好了。只要以佛的姿势裸体坐在地上，siddhasan——因为siddhasan是失重的最佳姿势。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身体向这边或那边倾斜，你会感觉更重。然后你的身体有更多的区域受到重力的影响。如果我坐在这把椅子上，那么我身体的更大区域会受到重力的影响。

当你站着的时候，受影响的区域较小，但你不能站太久。马哈维亚总是站着冥想——总是这样，因为这样一个人覆盖的面积最小。只是你的脚碰到了地面。当你站直的时候，作用在你身上的重力最小——重力就是重量。

以佛的姿势坐着，锁住——你的腿锁住了，你的手锁住了——这也有帮助，因为这样你的内在电流就会变成一个电路。让你的脊椎挺直。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如此重视直脊了，因为直脊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少，所以重力对你的影响也就越小。

闭上眼睛，完全平衡自己，集中注意力。向右倾斜，感受重力；向左倾斜，感受重力；向前前倾，感受重力；向后倾，感受重力。然后找到感觉到引力最小、重量最小的中心，并保持在那里。然后忘记身体，感觉自己没有重量——你是失重的。然后继续感受失重状态。突然间，你变得失重了；突然间，你不是身体；突然间，你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失重就是无体。然后你也超越了思想。思想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也是物质的一部分。物质有重量；你没有任何体重。这是这项技术的基础。

尝试任何技巧，但要坚持几天，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它是否有效。



今天就够了。



结束







=======================================================








第8章：全然接受和去分别心

问题1 Tantra所说的“纯洁”是什么意思？

被问到的一件事是：作为进一步进步的基本条件，Tantra所说的心灵净化，心灵净化是什么意思？

凡是通常意义上的纯洁，都不是Tantra的意思。通常，我们把一切都分为坏的和好的。分别可能是出于任何原因。它可能是卫生的、道德的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但我们将生活分为两部分——好的和坏的。通常，当我们说纯洁时，我们指的是善良——“坏”的品质不应该被允许，“好”的品质应该存在。但对于Tantra来说，这种好与坏的划分是毫无意义的。Tantra并不通过任何二分法、任何二元性、任何分别心来看待生活。那么“Tantra中的纯洁是什么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问一个所谓的圣人，他会说愤怒是不好的，性是坏的，贪婪是坏的。如果你问Gurdgieff，他会说消极是不好的，任何情绪都是消极的，积极是好的。如果你问耆那教、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徒或穆罕默德教徒，他们对好的和坏的定义可能不同，但他们有定义。他们把某些事情叫做坏事情，把某些事情称作好事情。因此，定义纯度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是纯洁的，认为坏的东西是不纯洁的。

但对于Tantra来说，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Tantra不会在好与坏之间做出表面的区分。那么什么是纯洁呢？Tantra说，分别心就是不纯洁，生命在不分别中是纯洁的。所以对Tantra来说，纯洁意味着纯真——无差别的天真。

那里有一个孩子；你说他纯真。他很生气，他很贪婪，那么你为什么说他纯真呢？童年时期的纯真是什么？清白孩子的头脑中没有分别。

孩子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种无知就是纯真。即使他生气了，他也不介意生气，这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行为。它会发生，当愤怒消失时，它就会消失。什么都没有留下。孩子又是原来的样子，好像从未有过愤怒。纯真是不被触碰的；纯度是一样的。所以孩子是纯真的，因为没有思想。

思想越成熟，孩子就会变得越不纯真。然后，愤怒会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事情而存在，而不是自发的。有时，如果情况不允许，孩子会压抑愤怒。当愤怒被压抑时，有时会转移到另一种情况。当其实没有必要生气时，他会生气，因为被压抑的愤怒需要一些发泄。

然后一切都会变得不纯真，因为思想已经进入。

在我们眼里，孩子可能是小偷，但孩子自己永远不是小偷，因为他脑子里根本不存在东西属于个人的概念。

如果他拿走了你的手表、你的钱或任何东西，对他来说都不是盗窃，因为东西属于某人的观念是不存在的。他的偷窃是纯粹的，而即使你不偷窃也不是纯粹的——思想就在那里。

Tantra说，当一个人再次变得像个孩子时，他是纯真的。当然，他不是一个孩子——只是像个孩子。区别就在那里，相似之处就在那里。相似之处在于重获童真。再一次，某人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赤身裸体地站着——没有人感觉到裸体，因为孩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他的裸体和你的裸体有一种不同的性质。你意识到了身体。

圣人必须恢复这种纯真。马哈维亚一丝不挂地站了起来。这种赤裸再次具有同样的纯真品质。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他不再是那个身体了。

但有一个区别也是存在的，而且区别很大：孩子只是因无知而纯真。但圣人是因智慧而纯真。

孩子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并会感觉到自己的裸体。他会试图隐藏，他会变得内疚，他会感到羞耻。他会意识到的。所以他的纯真就是无知的纯真。知识会摧毁它。

这就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的意义。他们像孩子一样赤身裸体。

他们没有意识到身体；他们没有意识到愤怒、贪婪、欲望、性或任何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但是上帝禁止他们吃知识之树的果实。知识之树是被禁止的，但他们吃了，因为任何被禁止的东西都会变得诱人。

任何被禁止的东西都会变得有吸引力！他们住在一个有无数棵树的大花园里，但知识之树因为被禁止而变得最重要。真的，这种禁忌成为了吸引力，成为了邀请。他们就像被磁化了一样，被树催眠了。他们无法逃脱，他们不得不去吃。

但这个故事很美，因为这棵树被命名为知识之树。他们一吃知识的果实，就变得不纯真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夏娃立刻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体。随着对身体的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一切——愤怒、欲望、贪婪，一切。

他们长大了，所以被赶出了花园。

所以在圣经中，知识就是罪。由于知识的原因，他们被赶出了花园，受到了惩罚。除非他们再次变得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一无所知——否则他们无法进入花园。只有满足再次成为无纯真的条件，他们才能再次进入上帝的王国。

整件事只是人类的故事。每个孩子都被赶出花园，不仅仅是亚当和夏娃。每个孩子都有过天真无邪的童年，什么都不知道。他是纯真的，但纯真是由于无知。它无法继续。除非它成为智慧的纯真，否则你不能依赖它。它将不得不消失，迟早你将不得不吃掉知识的果实。

每个孩子都必须吃知识的果实。在伊甸园里过得很轻松——只有那棵树在那里。作为这棵树的替代品，我们有学校、学院和大学。每个孩子都将不得不通过，将不得不变得不纯真，将不得不失去他的纯真。这个世界需要知识，这个存在需要知识。没有知识，你不可能存在于其中。知识一到，分别就开始了。你开始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所以对于Tantra来说，划分好的和坏的是不洁的。在它之前，你是纯洁的，在它之后，你是纯净的；在里面你是不纯洁的。但知识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你无法逃脱它。一个人必须经历它；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一个人不必总是停留在其中，他可以超越它。超越会让你再次变得纯洁和无邪。如果分别心失去了意义，如果区分善与恶的知识不再存在，你将再次以天真的态度看待世界。




耶稣说：“除非你变得像孩子，否则你无法进入我上帝的国。”除非你变得象孩子。。。这就是Tantra的纯洁。



老子说：“一寸之隔，天地之隔。”圣人的思想无分别，根本无分别！圣人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像孩子一样，但也不像他们，因为他知道这种分别。他已经通过了这种分别心并超越了它；他已经超越了它。他知道黑暗和光明，但现在他已经超越它。现在他把黑暗视为光明的一部分，把光明视为黑暗的一部分。现在没有分别。光明和黑暗已经成为一体——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现象。现在，他到了把一切都看作是一体的程度；无论他们是多么对立，他们都不是两个。生与死，爱与恨，好与坏，一切都是一种现象，一种能量的一部分。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它们永远无法分别。“从这一点上看，存在分别。”这一点是无法界定的。

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从哪里可以定义它们并将它们标记为单独的？他们总是一体的。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一旦知道并感受到这一点，你的思想就会再次变得纯洁。这就是Tantra所指的纯洁。

所以我会把Tantra的纯洁定义为纯真，而不是善良。

但是，纯真可能是无知的——那就没有用了。它必须被丢失，你必须被它抛弃；否则你就无法成熟。放弃知识和超越知识既是成熟的一部分，也是真正成年的一部分。所以要经历它，但不要停留在那里。移动继续前进！你超越它的一天总会到来。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的纯洁性很难理解，也可能被误解。它很精妙！因此，要认出一个Tantra圣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通的圣人和圣贤之所以能被认可，是因为他们遵循你的标准、定义和道德。一个Tantra圣人甚至很难被认出，因为他超越了所有的分别。

所以说真的，在整个人类成长史上，我们对Tantra圣贤一无所知。

没有提及或记录他们，因为很难认出他们。

孔子去了老子那里。老子的心智就像一个发了脾气的圣人。他从来不知道“Tantra”这个词；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对Tantra一无所知，但他所说的一切都是Tantra的。孔子是普通人思想的代表，他是最重要的代表。他不断地从好的和坏的角度思考，思考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他是一位法律学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学家。他去找老子，问老子：“什么是好的？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坏的？把它定义清楚。”

老子说：“定义造成了混乱，因为定义意味着分别：这是这个，那是那个。”你分别，然后说a是a，B是B……你已经有分别心了。你说A不可能是B；然后你创造了一个分裂，一个二分法，而存在就是一个。A总是在变成B，A总是在进入B。生命总是在变成死亡，生命总是在走向死亡，那么你该如何定义呢？童年正在走向青春，青春正在走向老年；健康正在转变为疾病，疾病正在转变为健康。那么你在哪里可以把它们分开呢？

生命是一个活动，当你定义的那一刻，你就会制造混乱，因为定义将是死的，而生命是一场有生命的活动。所以定义总是错误的。老子说：“定义创造了非真理，所以不要定义。不要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所以孔子说：“你在说什么？那么，人们如何被引领和指导？那么，他们如何被教导？如何使他们变得道德和善良？”

老子说：“当有人试图让别人变得好的时候，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罪过。

你将领导谁？你是谁的指导？指南越多，困惑就越多。把每个人都留给自己。你是谁？"

这种态度似乎很危险。的确！社会不能建立在这样的态度之上。

孔子继续问，重点是老子说：“自然就足够了，不需要道德。

自然是自发的。自然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强加的法律和纪律。

纯真就足够了；不需要道德。自然是自发的，自然就足够了。不需要强加的法律和纪律。纯真就足够了。不需要知识。"

孔子回来时非常不安。他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他的门徒问：“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次会议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孔子回答：“他不是人，他是一条危险的龙。他不是人。永远不要去他所在的地方。每当你听到老子的消息，就逃离那个地方。他会完全扰乱你的思想。”

这是正确的，因为整个Tantra都在关注如何超越思想。它必然会摧毁思想。想法与定义、法律和纪律共存；思想是一种秩序。但请记住，Tantra不是无序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解的非常微妙的点。

孔子无法理解老子。孔子走的时候，老子哈哈大笑，所以他的门徒问：“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厉害？发生了什么事？”

据报道，老子曾说过：“思想是理解的障碍。即使是孔子的思想也是一个障碍。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他对我的任何评价都将是一种误解。他认为自己将在世界上创造秩序。你无法在世界上创造秩序。”。

秩序是内在的；它总是在那里。当你试图创造秩序时，你就会制造混乱。老子说：“他会认为我在制造混乱，实际上，他就是制造混乱的人。”。我反对一切强加的命令，因为我相信一种自发的纪律，这种纪律会自动产生和发展。你不必强加于人。”

Tantra是这样看待事情的。对Tantra来说，纯真是自发性的，SAHAJATA——做自己，不受任何强加，做简单的自己，像树一样生长。不是你花园里的树，而是你森林里的树；没有被引导，因为每一个引导都是错误的引导。对于Tantra来说，每一个引导都是错误的引导。没有引导，没有戒备，没有管理，没有动机，只是在成长。



内在准则就足够了；不需要其他准则。如果你需要一些其他的准则，这只表明你不知道内在的准则，你已经失去了与它的联系。所以真正的东西不是强加的。真正的东西是再次恢复平衡，再次移动到中心，再次回到家中，这样你就获得了真正的内在准则。但对于道德，对于宗教——所谓的宗教——秩序是强加的，善良是从上到下强加的。宗教、道德教导、牧师、教皇，他们都认为你天生就是坏人——记住这一点。他们不相信人的善良；他们不相信任何内在的善。

他们认为你是邪恶的，除非你被教导要做好人，否则你就不可能是好人；善是外部强加的，它不可能来自内部。

因此，对于牧师、宗教人士和道德家来说，你天生就是坏人。善良将是一种来自外部的纪律。你是一个混乱的人，秩序必须由他们带来；他们会带来秩序，然后他们把整个世界弄得一团糟，一片混乱，一片疯人院，因为他们已经指挥了很多个世纪，纪律严明了很多个世纪。他们教导;的太多了，以至于被教导;的人都疯了。

Tantra相信你内心的善良：记住这一点。Tantra说，每个人天生善良，善良是你的天性。事实就是这样！你已经很好了！

你需要一种自然的成长，你不需要任何强加；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是坏的。如果愤怒存在，如果性存在，如果贪婪存在，Tantra说他们也是好的。

唯一缺少的是你没有到自己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使用它们。

愤怒并不坏。其实，问题是你不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愤怒会造成灾难。如果你在里面，愤怒就会变成一种健康的能量，愤怒就会变成健康。愤怒转化为能量，它变得有益。什么都是好的。

Tantra相信一切事物的内在善。

一切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邪恶的，也没有什么是罪恶的。对于Tantra来说，没有魔鬼，只有神圣的存在。

没有魔鬼，宗教就不可能存在。宗教需要上帝，也需要魔鬼。所以，如果你在他们的寺庙里只看到一个上帝，不要被误导。魔鬼就躲藏在上帝的背后，因为没有魔鬼，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存在。

有些东西必须受到谴责，有些东西必须进行斗争，有些东西不得不被摧毁。不接受整体，只接受部分。这是非常基本的。任何宗教都不会完全接受你，只是部分接受。他们说：“我们接受你的爱，但不接受你的恨。

消灭仇恨。“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因为当你彻底摧毁仇恨时，爱也会被摧毁——因为它们不是两个。他们说，”我们接受你的沉默，但我们不接受你的愤怒。“摧毁愤怒，你的活力就会被摧毁。







然后你会沉默，但不是一个活着的人，只有一个死去的人。那种沉默不是生命，它只是死亡。

宗教总是把你分成两部分：邪恶和神圣。他们接受神圣，反对邪恶——邪恶必须被摧毁。因此，如果有人真的追随他们，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你摧毁魔鬼的那一刻，上帝就被摧毁了。但没有人真正追随他们——没有人能追随他们，因为教导本身就是荒谬的。

那么每个人都在做什么呢？每个人都在欺骗。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虚伪的原因。这种虚伪是由宗教造成的。你不能完全遵守他们的教导，所以你成了一个伪君子。如果你追随他们，你会死的；如果你不追随他们，你会因为自己不信教而感到内疚。那么该怎么办呢？

狡猾的思想会做出妥协。它继续对他们口惠而实不至，说“我在追随你”，但它继续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你继续愤怒，你继续性生活，你继续贪婪，但你继续说贪婪很糟糕，愤怒很糟糕，性生活很糟糕——这是一种罪恶。这是虚伪。整个世界都变得虚伪，没有人是诚实的。除非这些分别的宗教消失，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诚实。这看起来很矛盾，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在教导人们要诚实，但它们是所有不诚实的基石。他们让你变得不诚实；因为他们教你做不可能的事情，而你不能做，你就成了伪君子。

Tantra在你的整体中，在你的完整中接受你，因为Tantra说，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一个人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不能分割它。你不能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一点”，因为你拒绝的东西与你接受的东西是有机结合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身体在那里。有人走过来说：“我们接受你的血液循环，但我们不接受你心脏的噪音。

我们不接受你心脏的这种持续跳动。我们接受你的血液循环。没事，很安静。“但我的血液循环是通过我的心脏进行的，跳动基本上与血液循环有关；它就是因为它而发生的。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心脏和血液循环是有机的统一体。它们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

所以，要么完全接受我，要么完全拒绝我，但不要试图分裂我，因为那样你会制造一种不诚实，一种深深的不诚实。如果你继续谴责我的心跳，那么我也会开始谴责我的心率。但是血液无法循环，没有它我就无法生存。那该怎么办呢？继续做你自己，一直说一些你不是的、你不可能成为的事情。

不难看出心脏和血液循环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很难看出爱和恨是如何联系的。他们是一体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动作，就像呼气一样。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要出去见他，呼吸停止了。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呼吸又回来了。









当你爱的时候，你会被某人吸引。当你讨厌的时候，你会被排斥。

吸引和排斥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波。吸引和排斥不是两件事；你不能分割它们。你不能说，“你可以吸气但不能呼气，或者你可以呼气但不能吸气。你只能做一件事。要么继续呼气，要么继续吸气，不要两者都做。“如果你不被允许呼气，你怎么能吸气？如果你不允许仇恨，你就不能爱。

Tantra说：“我们接受整个人，因为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是一种深层的统一体；你不能丢弃任何东西。这是应该的——因为如果人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在这个宇宙中就没有什么是有机的统一。人是有机整体的顶峰。躺在街上的石头是一个整体。这棵树是一个整体。花和鸟是一体的。一切都是统一的，为什么人类不呢？人是顶峰——一个伟大的统一体，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真的，你不能否定任何事情。

Tantra说：“我们接受你的现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改变；这并不意味着您现在必须停止成长。相反，这意味着我们接受成长的基础。”现在您可以成长，但这种成长不会是一种选择。这种成长将是一种无选择的成长。看例如，当一个佛陀开悟时，我们可以问，“他的愤怒去了哪里——哪里？”他有愤怒，他有性，那么他的性去了哪里？他的愤怒去了哪里？他的贪婪在哪里？“我们现在无法意识到他身上有任何愤怒。当他开悟时，我们无法意识到他的任何愤怒。”。

你能认出莲花里的泥吗？莲花来自泥。如果你从未见过一朵莲花从泥中长出来，一朵莲花被带到你面前，你能想到这朵美丽的莲花是从普通的池塘泥中长出的吗？

这朵美丽的莲花来自丑陋的泥土！你能认出里面的泥吗？

它就在那里，但已经改变了。它的香气来自同样丑陋的泥土。花瓣的红润来自同样丑陋的泥土。如果你把这朵莲花藏在泥里，几天之内它就会再次消失在它的母亲身上。再说一遍，你将无法识别那朵莲花去了哪里。那些香味在哪里？那些美丽的花瓣在哪里？

你无法在佛陀中认出自己，但你在那里——当然，已经在一个更宏大的层面上改变了。性在那里，愤怒在那里，仇恨在那里。

属于人类的一切都在那里。佛陀是一个人，但他已经达到了他成长的终极。他已经变成了一朵莲花；你认不出泥，但这并不意味着泥不在那里。它在那里，但不是泥状的。这是一个更高的统一。

这就是为什么在佛陀身上，你既不会感到仇恨，也不会感到爱。这更难理解，因为佛陀看起来完全有爱——从不仇恨，总是沉默——从不愤怒。但他的沉默与你的沉默不同。它们不可能是一样的。

你的沉默是什么？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的和平不过是为战争做准备。在两场战争之间，我们有一段和平的鸿沟，但这种和平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这只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间隙，所以它变成了一场冷战。因此，我们有两种类型的战争——热战和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和美国开始了冷战。他们并不处于和平状态，只是在为另一场战争做准备。他们正在准备。每一场战争都会扰乱，毁灭。

你必须再次做好准备，所以你需要一个空档，一个间歇。但是，如果战争真的从世界上完全消失了，那么这种意味着冷战的和平也将消失，因为它总是发生在两场战争之间。如果战争完全消失，这场我们称之为和平的冷战就无法继续。









你的沉默是什么？只是两次愤怒之间的准备。当你看起来很自在的时候，是什么？你真的很放松，真的很自在吗？还是你只是在为另一次爆发做准备？愤怒是一种能量的浪费，所以你也需要时间缓息。

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能马上再生气。当你进入性行为后，你不能立即再次行动。你需要时间缓息，所以你需要一段至少两三天的独身生活。这将取决于你的年龄。这种独身并不是真正的独身，你只是在重新做准备。

在两次性行为之间不可能有brahmacharya。

你继续把两顿饭之间的时间称为禁食。这就是为什么你早上吃“早餐”break打破 fast禁食 ，但fast禁食在哪里？你只是在准备。你不能一直不停把食物塞进自己身体里，你必须有一个缺口，但这个缺口不是fast禁食。其实，这只是为另一顿饭做准备，而不是禁食。所以当我们沉默的时候，总是处于两个愤怒之间。当我们放松的时候，总是处于紧张的两个紧张之间。当我们独身时，只有在两次性行为之间。

当我们爱的时候，总是在两个仇恨之间——记住这一点。

所以，当佛陀沉默时，不要认为这和你的沉默一样。当你的愤怒消失了，你的沉默也消失了。它们共同存在；它们无法分离。所以，当佛陀是一个brahmachari禁欲者，不要认为这和你的禁欲一样。当性消失了， brahmacharya禁欲也消失了。他们都是同一件事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都消失了。有了佛陀，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你无法想象。你只能想象你所知道的二分法。

你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无法想象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整个能量已经到达了一个不同的层次，一个不同存在的平面。泥已经变成了一朵莲花，但它仍然在那里。莲花上的泥还没有被丢弃；它已经改变了。

所以你内在的所有能量都被Tantra所接受。

Tantra不是为了抛弃任何东西，而是为了转变。Tantra说，第一步是接受。第一步很难接受。你可能每天都会生气很多次，但要接受你的生气是非常困难的。生气是很容易的；接受你的生气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你并不觉得生气有那么大的困难，那么为什么你觉得接受它有那么大困难呢？生气似乎并没有接受那么糟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生气只是一时的，它来了又去。它不会破坏你的自我形象。你继续保持良好状态。你说“事情刚刚发生”。这对你的我执没有破坏性。

所以那些狡猾的人会立即忏悔。他们会生气，他们会忏悔，他们会请求原谅。这些都是狡猾的。为什么我说他们狡猾？因为他们的愤怒让他们的自我形象颤抖。他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开始觉得，“我生气了？我太坏了，以至于生气了？”于是好人的形象颤抖了。他必须努力使它重新建立起来。他立刻说：“这太糟糕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原谅我。”通过请求原谅他的自我意像

再次建立。他很好——回到了他以前没有生气的状态。他请求原谅，消除了自己的愤怒。他对自己说这不好只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和愤怒、性、占有欲、等等……一起生活，但是从不接受。这是一个心计。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边缘。在中心你保持良好。如果你接受“我有愤怒”这一说法，在中心你就会变得很糟糕。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气的问题，也不是一时的。相反，愤怒是构成你的一部分。那并不是说有人激怒了你。即使你一个人，愤怒也是存在的。当你没有生气的时候，愤怒仍然存在，因为愤怒是你的能量，是你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有时它会突然爆发然后熄灭——不！如果它不总是存在，它就不会爆发。你可以关掉这个灯，你可以打开这个灯；但是电流必须持续地保持在那里。如果电流不在那里，你就无法打开和关闭它。电流，愤怒的电流，总是在那里；性欲总是存在的，贪婪的电流总是存在的。你可以打开它，也可以关闭它。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改变，但内心深处你会保持不变。

接受意味着愤怒不是一种行为。相反，你就是愤怒。性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你就是性。贪婪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你就是贪婪。接受这一点意味着抛弃自我形象。我们都建立了美丽的自我形象。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美丽的自我形象。

无论你在做什么，都从不触碰它，你会继续保护它。形象受到保护，所以你感觉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变得愤怒，你可以变得性感，而且你不会不安。但如果你接受并说，“我是性，我是愤怒，我是贪婪，”

那么你的自我形象就会立刻崩塌。

Tantra说，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接受你是什么。

有时我们试图接受，但每当我们接受时，我们都会再次进入一种精心策划的方式。我们的狡猾是深刻而微妙的，思想有非常微妙的欺骗方式。

有时你会接受并说：“是的，我就是愤怒。”但如果你接受了这一点，你只有在思考如何超越愤怒时才会接受。然后你接受并说：“好吧，我就是愤怒。现在告诉我如何超越它。“

你接受性只是为了消除性。当你试图成为其他人，你都能接受，因为你的自我形象再次被未来所维持。

你是暴力分子，你正在努力成为非暴力分子，所以你接受并说，“好吧，我是暴力分子。然而，今天我是暴力的，但明天我将是非暴力的。”你将如何成为非暴力的？你把这种自我形象推迟到未来。你从不考虑自己在现在。你总是从理想的角度来思考——非暴力、爱和同情。那么你就在未来。这个现在只是为了成为过去，你真正的自己是在未来，所以你继续认同自己的理想。

这些理想也是不接受现实的方式。你是暴力分子，就是这样。

当下是唯一存在的东西；未来并非如此。你的理想只是梦想。它们是超前思想，将思想集中在其他地方的花招。

你是暴力分子：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接受它。不要试图成为非暴力分子。暴力的头脑不可能变成非暴力的。这怎么可能？往深处看。你是暴力分子，那么你怎么可能是非暴力的呢？无论你做什么，都会被暴力的头脑所做——不管怎样！即使在努力做到非暴力的同时，暴力的头脑也会做出努力。你是暴力的，所以试图成为非暴力的人，你就会成为暴力的人。在努力做到非暴力的过程中，你会尝试各种类型的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找这些为非暴力而奋斗者。他们可能不会对他人施暴，但他们会对自己施暴。他们对自己非常暴力——自虐。他们越是对自己感到愤怒，就越是受到庆祝。

当他们变得完全疯狂、自杀倾向时，社会会说：“这些都是圣人。”但他们只是改变了暴力的对象，其他什么都没有。他们曾经对别人施暴，现在他们对自己施暴——但暴力是存在的。当你对他人施暴时，法律会管你，法院会管你，社会会谴责你。

但是，当你对自己施暴时，没有法律。没有任何法律会保护你。

当人与自己对抗时，没有任何保护，什么都不会管。没有人在乎，因为这是你的事。没有其他人参与其中：这是你的事。

所谓的僧侣，所谓的圣人，他们对自己施暴。没有人会关心。

他们说：“好吧！继续做吧。这是你的事。”

如果你的思想是贪婪的，你怎么能不贪婪呢？贪婪的头脑将继续贪婪。它所做的任何超越贪婪的事情都无济于事。当然，我们可以创建新的贪欲。问问贪婪的人，“你在做什么，只是积累财富？你会死的，你不能带走你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传教士的逻辑——你不能带走自己的财富。但如果有人能带走，那么整个逻辑就会失败。

贪婪的人当然能感受到其中的逻辑。他问道：“我怎么能带走财富？”

但他真的很想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变得有影响力的原因。他向他表明，积累无法超越死亡的东西是无稽之谈。他说：“我会教你如何积累可以拿走的东西。美德可以拿走，PUNYA——行善——可以拿走，善良可以拿走，但财富不行。所以捐出财富吧。”

但这是对他的贪婪的呼吁。

这是在告诉他，“现在我们会给你更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超越死亡。”呼吁取得了结果。贪婪的人觉得，“你是对的。死亡就在那里，对此无能为力，所以我必须做一些可以超越的事情。我也必须在另一个世界创造某种银行余额。这个世界，这个银行余额，不可能永远伴随着我。”他继续用这些话说话。

翻阅圣经。。。它们迎合了你的贪婪。他们说：“你在做什么，把时间浪费在一时的快乐上？”重点是“一时的”。因此，寻找一些永恒的乐趣；那就好了。他们并不反对快乐，他们只是反对自己的短暂。看看这贪婪！

有时，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不贪婪的人在享受短暂的快乐，但你在你的圣人中找不到一个不要求、追求永恒快乐的人。他们的贪婪更甚。你可以在普通人中找到一个不贪婪的人，但在你所谓的圣人中找不到一个不贪婪的人。
















他们也想要快乐，但他们比你更贪婪。你满足于一时的快乐，但他们不。他们的贪婪更大。他们的贪婪只能用永恒的快乐来满足。

无限的贪婪要求无限的快乐——记住这一点。有限的贪婪满足于有限的快乐。

他们会问你，“你爱一个女人做什么？她只不过是骨头和血。深入你爱的女人。她是什么？”他们不是反对这个女人，而是反对骨头，反对血液，反对身体。但如果一个女人是金子做的，那就没关系。他们正在寻找金子做的女人。

他们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说：“天堂里有金色的少女——APSARAS，她们美丽而永不衰老。”在印度教的天堂里，天上的女孩，总是保持在16岁。他们永远不会变老，他们总是十六岁——永远不会少，永远不会多。那么，你在这些普通女人身上浪费时间干什么呢？想想天堂。它们并不反对快乐。真的，他们反对一时的快感。

如果上帝一时兴起，给了这个世界永恒的快乐，你的整个宗教大厦就会立即倒塌；整个吸引力将会丢失。如果银行余额能够以某种方式延续到死亡之后，那么没有人会对在另一个世界创造银行余额感兴趣。所以死亡对牧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贪婪的人总是被另一种贪婪所吸引。如果你告诉他并说服他，他的贪婪是他痛苦的原因，如果他离开贪婪，他会达到幸福的状态，他可能会尝试——因为现在你并没有真正反对他的贪婪。你在给他的贪婪新的牧场。

他可以进入贪婪的新维度。

所以Tantra说贪婪的思想不能变成非贪婪的，暴力的头脑不能成为非暴力的。但这看起来令人绝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什么都做不了。那么Tantra代表什么？如果一个贪婪的头脑不能变得非贪婪，一个暴力的头脑不能变成非暴力，一个痴迷于性的头脑不能超越性，如果什么都做不了，那么Tantra代表什么？Tantra并不是说什么都做不了。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但维度完全不同。

贪婪的思想必须明白自己是贪婪的，并接受它——不是试图变得不道德。

贪婪的思想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才能意识到自己贪婪的深度。不是离开它，而是与它同在；不是在理想中——在矛盾的理想中，在相反的理想中——而是停留在当下，进入贪婪，了解贪婪，理解贪婪，不试图以任何方式逃离它。如果你能保持你的贪婪，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如果你能保持你的贪婪，你的性，你的愤怒，你的我执就会消失。这将是第一件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奇迹！

很多人来找我，他们不断地问我如何做到没有我执。除非你审视我执的基础，否则你不可能没有我执。你很贪婪，你认为自己不贪婪——这就是我执。

如果你很贪婪，并且你知道并完全接受你的贪婪，那么你能让你的我执站在哪里？如果你很生气，你就说你很生气——不是对别人说，但你能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你感觉很无助——那么你的愤怒能站在哪里？如果你有性，接受它。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接受它。














是不接受自然创造了我执，不接受你的本性——你的TATHATA，你就是这样。如果你接受它，我执就不会存在。如果你不接受，如果你拒绝它，如果你创造了反对它的理想，就会有我执。理想是我执的原材料。

接受自己。但是你会看起来像一只动物。你不会看起来像个人，因为你对人的概念就在你的理想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教导别人不要像动物一样，每个人都是动物。你能做什么？你是一只动物。

接受你的动物性。当你接受自己的动物性时，你就做了超越动物的第一件事——因为没有动物知道自己是动物，只有人类才能知道。这超出了范围。否认是无法超越的。

接受！当一切都被接受时，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

谁在接受？谁在接受整体？接受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如果你拒绝了，你就留在同一层次上。如果你接受了，你就超越了。

接受就是超越。如果你完全接受自己，你会突然被抛到中心。那你哪儿也不能去。你无法摆脱你的真如，所以你被抛到了你的中心。

我们正在讨论并试图理解的所有这些Tantra技巧都是将你从外围扔到中心的不同方式。你正试图以多种方式逃离中心。理想是很好的逃避。理想主义者是最微妙的利己主义者。

发生了很多事情。。。。你是暴力分子，你创造了一个非暴力的理想。那么你就不必陷入自我，陷入暴力；没有必要。那么这就是唯一的需要——继续思考非暴力，阅读非暴力，并尝试实践非暴力。你对自己说，“不要接触暴力”，你就是暴力。所以你可以逃离自己，你可以去外围，但你永远不会来到中心。这是一回事。

其次，当你创造非暴力的理想时，你可以谴责他人。现在变得很容易了。你有评判每个人的理想，你可以对任何人说：“你很暴力。”印度创造了许多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不断谴责全世界。印度的整个思想都是谴责。它继续谴责整个世界：其他人都是暴力的，只有印度是非暴力的。

这里似乎没有人是非暴力的，那理想是为了谴责他人。它永远不会改变你，但你可以谴责别人，因为你有理想，有标准。而当你有暴力行为时，你都可以将其合理化——认为你的暴力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多次使用暴力，但我们从未谴责过我们的暴力行径。我们一直以优美的措辞为其辩护和合理化。

如果我们在孟加拉，在孟加拉国是暴力的，那么我们说这是为了帮助那里的人民获得自由。如果我们在克什米尔采取暴力行动，那就是帮助克什米尔人。但你知道，所有的战争贩子都这么说。如果说美国在越南施暴，那就是为了“那些穷人”。没有人会承认是为自己去施暴。我们总是说用暴力来帮助别人。即使我杀了你，也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帮助你。即使你被杀了，即使我杀了你，看看我的同情心。为了你好，我可以杀了你。所以继续谴责整个世界。

当印度袭击果阿，当印度与中国开战时，伯特兰·罗素批评尼赫鲁说：“你们现在的非暴力在哪里？你们都是甘地。

你现在的非暴力在哪里？尼赫鲁的回答是，在印度禁止伯特兰·罗素的书。罗素写的书被禁止了。这是我们的非暴力思想。

这是一次很好的讨论。

这本书应该免费分发，因为他论证得很好。他说：“你们是一个暴力的民族。你们的非暴力只是政治性的。你们的甘地不是圣人，他只是一个灵活变通的头脑。你们都在谈论非暴力，但当那一刻到来时，你们就会变得暴力。当其他人在战斗时，你们站在自己的祭坛上，谴责整个世界是暴力的。”

对于个人、社会、文化和国家，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需要改变自己。你总是可以希望在未来被理想本身所改变，你也可以很容易地谴责他人。

Tantra说要和你自己呆在一起。无论你是什么，都要接受它。不要谴责自己，也不要谴责别人。谴责是徒劳的，能量不会因此而改变。

第一步是接受。停留实相——这是非常科学的——停留愤怒、贪婪和性的实相。并且知道它的完整真实性。不要只是上方和表面触摸它。在它的整体性和真实性里了解它。进入它的根部。记住，只要你能触及任何事物的根源，你就超越了它。如果你能从根源上了解你的性，你就成为了它的主人。如果你能够从根源上了解你的愤怒，你就成了它的主人。然后愤怒就成了工具——你可以利用它。

我记得关于Gurdgieff的很多事情。Gurdgieff教导他的门徒要正确地愤怒。我们听说过佛陀的话：正确的冥想，正确的思考和正确的沉思。我们听说过马哈维亚教授正确的愿景和正确的知识。Gurdjieff却教授正确的愤怒和正确的贪婪，这种教学受到了古老的Tantra传统的影响。Gurdjieff在西方受到了很大的谴责，因为在西方他是Tantra的活生生的象征。

他会教导正确的愤怒；他会教你如何完全生气。如果你生气了，他会告诉你，“继续。不要压抑它，让它全部出来。投入其中。变得愤怒。不要退缩，不要逃避。深入其中。让你的整个身体变成一团火焰。”

你从未到达如此的深度，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做，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教养。没有一个是原创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模仿。

没有人是原创的！如果你能完全愤怒，你就会变成一团火，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大火将如此之深，火焰将如此之大，以至于过去和未来都将立即停止。你将成为现在的火焰。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当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变得火热，你变成愤怒本身——而不是发怒——那么Gurdgieff会说：“现在要意识到。不要压抑。”。

现在要意识到。现在要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什么样，愤怒是什么。”

在这个完全当下的时刻，你可以突然意识到，你可以开始嘲笑整件事的荒谬，嘲笑整件事情的愚蠢。但这并不是压抑；这是笑声。你可以自嘲，因为你已经超越了自己。愤怒再也无法控制你了。










你已经知道愤怒的全部，你仍然可以笑，仍然可以超越它。你可以从愤怒中看到。一旦你看到了它的整体，你就知道什么是愤怒。现在你也知道，即使整个能量转化为愤怒，你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者，一个观照者。所以没有恐惧。请记住：

未知的事物总是制造恐惧。黑暗总是制造恐惧。你害怕自己的愤怒。

所以人们继续说，我们压抑愤怒是因为愤怒不好，它可能会伤害他人。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自己的愤怒。如果他们真的生气了，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害怕自己。他们从来不知道愤怒。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隐藏在内心，所以他们害怕它。害怕自己会与社会、文化和教育格格不入，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生气。愤怒是糟糕的。它伤害了其他人。"

你害怕你的愤怒，害怕你的性。你从来没有完全做过爱。你从来没有过全然彻底的性生活，以至于你可能会忘记自己。你一直在那里；你的思想一直在那里。如果性行为中有思想，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伪的、假的。思想必须溶解；你必须成为只是身体。

那不能有任何想法。如果有思维，你就会产生分别。那么性行为只不过是释放出溢出的能量。这是一种释放，仅此而已。但你害怕完全处于性生活中。这就是为什么你顺从，为什么你顺从社会，说性是不好的。你很害怕！

你为什么害怕？因为如果你完全进入性生活，你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动物力量，不知道你的无意识会把你推向什么境地。你不知道！那么你就不是主人了；你将无法控制局面。你的自我形象可能会被摧毁。

这样你就可以控制性行为。控制它的方法是保持在思想中。让性行为只是在局部。

试着理解这个“局部”和“整体”。Tantra说，当只有你的性中心参与时，性行为是局部的。它是局部的；这是一个局部版本。性中心不断积累能量。当它溢出时，你必须释放它；否则会造成紧张，也会造成沉重。

你释放了它，但它是局部释放的。你的整个身体，你的整个自我都不参与其中。

非局部的、完全的参与意味着身体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无论你是谁，都在其中。你的整个生命都变成性了。不仅仅是你的性中心，你的整个存在都变成性了。

但你会害怕，因为那时一切皆有可能。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整体。你可能会做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的潜意识会爆炸。你将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许多动物，因为你经历了许多世，经历了许多动物的身体。你可能开始嚎叫，你可能开始尖叫，你可能像狮子一样开始咆哮。你不知道。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这会产生恐惧。你需要控制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迷失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除非你知道，否则你无法超越。

接受，深入，深入根源。这是Tantra。Tantra代表深刻的经验。任何经历过的事情都是可以超越的；任何被压制的东西都是无法超越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



结束



=======================================================





第9章：定心技术


经文：
13. OR, IMAGINE THE FIVE-COLORED CIRCLES OF THE PEACOCK TAIL TO BE YOUR FIVE SENSES IN ILLIMITABLE SPACE. NOW LET THEIR BEAUTY MELT WITHIN. SIMILARLY, AT ANY POINT IN SPACE OR ON A WALL – UNTIL THE POINT DISSOLVES. THEN YOUR WISH FOR ANOTHER COMES TRUE.
13.或者，想像在那無垠空間裏孔雀尾部的五彩圓圈成為你的五個感官。現在讓它們的美融化在你裡面。同樣地，可以在空間或牆上的任何一點──直到那一點溶解。這時你對另個世界的渴望將會實現。

14. PLACE YOUR WHOLE ATTENTION IN THE NERVE, DELICATE AS THE LOTUS THREAD, IN THE CENTER OF YOUR SPINAL COLUMN. IN SUCH BE TRANSFORMED.
14.將你整個注意力放在神經脈絡上，細緻如蓮花的紋路，就在你脊柱的中心。在如此之中得到蛻變。


人生来就有一个中心，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可以在不知道自己的中心的情况下生活，但人不能没有中心。中心是人与存在之间的纽带；它是根。你可能不知道，知识对中心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你不知道，将会导致你的生命没有根——就好像没有根一样。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立足点，你不会感觉自己立足；你在宇宙中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将无家可归。



当然，中心就在那里，但如果不知道它，你的生命将只是一场漂流——毫无意义，空虚，无处可去。你会觉得自己活得没有生命，漂泊不定，只是在等待死亡。你可以从一个时刻推迟到另一个时刻，但你很清楚，推迟不会让你一事无成。你只是在消磨时间，那种深深的挫败感会像阴影一样跟着你。人与生俱来就有一个中心，但不具备对这个中心的认识。



必须获得这个知识。



你有中心。中心就在那里；你不能没有它。没有中心你怎么可能存在？如果你和存在之间没有一座桥梁，你怎么能存在？。。。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用“上帝”这个词。没有深度链接，你就无法生存。你有神圣的根源。每一刻你都生活在这些根里，但这些根在地下。就像任何一棵树一样，根都在地下；这棵树不知道自己的根。你也有根。扎根是你的中心。当我说人天生就有根性时，我的意思是你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根性。如果你意识到了，你的生命就会变成现实；否则你的生命就像一场酣睡，一场梦。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说的“自我实现”实际上只是从你与整个宇宙的联系中意识到你的内心中心，意识到你自己的根源：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原子，你是这个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外星世界。你并不陌生，这个宇宙就是你的家。但除非你找到你的根，你的中心，否则这个宇宙仍然是陌生的，陌生的。



萨特说，人的生命就好像他被扔进了这个世界。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中心，你会感到痛苦，就好像你被扔进了这个世界。你是个局外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属于你。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恐惧、焦虑和痛苦。作为宇宙中的局外人，一个人必然会感到深深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他的一生将只是一场斗争，一场斗争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人不可能成功，因为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战胜整体。



你不可能战胜存在。你可以成功，但决不能反对它。这就是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的区别。非宗教人士反对宇宙；一个虔诚的人与宇宙同在。信教的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不觉得自己被抛到了这个世界上，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长了。记住被抛弃和被成长的区别。



当萨特说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时，这个词，这个提法表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词，选择“扔”这个词意味着你是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被迫的。因此，这个世界显得充满敌意。然后痛苦就会随之而来。



只有当你没有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但你已经成长为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时，情况才会如此。真的，确切地说，你是一个成长到特定维度的宇宙，我们称之为“人类”

--在树上，在山上，在星星上，在行星上。。。在多维度中。人也是成长的一个维度。



宇宙正在通过许多维度实现自我。人也是一个维度，与高度和顶峰同时存在。没有一棵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根；任何动物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焦虑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的根，你的中心，你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死亡。



死亡只为人而存在，因为只有人才能意识到他的根，意识到他的中心，意识到他在宇宙中的整体性和根性。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没有中心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那么痛苦就会随之而来。



然而，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家，你是一个成长，一种对存在本身潜力的认识——就好像存在本身已经在你身上意识到了，就好像它已经在你体内获得了意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了这种感觉，结果将是极乐。



极乐是与宇宙有机统一的结果，痛苦是敌意的结果。但是，除非你知道中心，否则你一定会感到痛苦，就好像生活强加在你身上一样。这个中心在那里，虽然人类没有意识到，但它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经文所关注的。在我们进入VIGYANA BHAIRAVA TANTRA及其有关中心的技术之前，还有两三件事。



第一：当人出生的时候，他植根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特殊的CHAKRA——中心——那就是肚脐。








日本人称之为HARA；因此有个短语HARA-KIRI，哈拉基里，意思是切腹自杀。



从字面上看，这个词的意思是杀死哈拉——脊椎，中心。哈拉是中心；摧毁中心是HARA-KIRI的意思所在。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切了腹。我们没有杀死这个中心，但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或者说我们从未记住它。它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一直在远离它。



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植根于肚脐，植根于哈拉；他住在哈拉。看看一个孩子在呼吸——他的肚脐上下起伏。他用肚子呼吸，用肚子生活——不是用头，也不是用心。但渐渐地，他将不得不离开。



首先，他会发展出另一个中心——那就是心，情感的中心。他将学会爱，他将被爱，另一个中心将发展。这个中心不是真正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说，如果一个孩子不被爱，他将永远不会爱。



如果一个孩子是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个冷漠的环境，没有人可以爱和给予温暖——他自己一辈子都无法爱任何人，因为这个中心不会发展。母亲的爱，父亲的爱，家庭，社会——它们有助于发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副产品；你不是天生就有它的。所以，如果没有人帮助它成长，它就不会成长。



很多很多人都没有爱的中心。他们继续谈论爱，他们继续相信他们爱，但他们缺乏中心，所以他们怎么能爱呢？要得到一个慈爱的母亲是很困难的，要得到一位慈爱的父亲也是非常困难和罕见的。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都认为他或她爱。这并不那么容易。爱是一种艰难的成长，非常艰难。但是，如果孩子一开始就没有被爱，他自己就永远无法爱。



这就是为什么全人类生活在没有爱的环境中。你继续培养孩子，但你不知道如何给他们一个爱的中心。相反，社会越文明，就越迫使它成为第三中心，即智力。



肚脐是原来的中心。孩子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它不是副产品。没有它，生命是不可能的，所以它被赋予了。第二个中心是副产品。如果孩子得到爱，他会回应。在这种回应中，一个中心在他身上生长：那就是心脏中心。第三个中心是理性、智慧和头脑。教育、逻辑和培训创建第三个中心；这也是一种副产品。



但我们住在第三中心。第二个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它存在，它也不起作用；或者即使它有时起作用，它也不规则地起作用。但第三个中心，头部，成为了生命中的基本力量，因为整个生命都依赖于这个第三中心。



它是实用的。你需要理性、逻辑和思考。因此，每个人迟早都会变得头脑清醒；你开始活在头脑里。








头部、心脏、肚脐——这是三个中心。肚脐是给定的中心，是原始的中心。心脏是可以发展的，发展它是好的，原因有很多。理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理性的发展决不能以心为代价——因为如果理性是以心为成本发展的，那么你就错过了这个环节，你就无法再次触及肚脐。成长是从理性到感觉再到存在。



让我们试着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它。



肚脐的中心是存在的；心的中心在感觉；头脑的中心在于知道。知道离存在最远，感觉更近。如果你错过了感觉的中心，那么很难在理性和存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真的，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有爱的人可能比一个靠智慧生活的人更容易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在。



西方文化基本上都强调以头部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人们对人类有着深切的关注。这种深切的关注是他的无家可归、空虚和背井离乡。西蒙娜·威尔写了一本书《THE NEED FOR ROOTS》。西方人感到背井离乡，好像没有根一样。原因是只有头部成为了中心。



心没有受过训练，它是缺失的。



心脏的跳动不是你的心，它只是一种生理功能。所以，如果你感觉到跳动，不要误解你有一颗心。心是另一回事。心意味着感受的能力；头脑意味着知道的能力。心意味着感受的能力，存在意味着一体的能力——与某事融为一体。。。与某事融为一体的能力。



宗教与存在有关；诗歌关注情感；哲学和科学都与头脑有关。这两个中心，心脏和头部，是外围中心，不是真正的中心，只是虚假的中心。真正的中心是肚脐，哈拉。如何重新获得它？或者如何实现？



通常情况下，只有偶尔——很少，偶尔——你会靠近哈拉。那一刻将成为一个非常深刻、幸福的时刻。例如，在性爱中，有时你会接近哈拉，因为在性爱中你的思想，你的意识再次向下移动。你必须离开你的头，然后倒下。在深度性高潮中，有时你会在哈拉附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性如此着迷的原因。给你幸福体验的并不是真正的性，而是哈拉。



在走向性的过程中，你会穿过哈拉，触摸它。但对现代人来说，即使这样也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对现代人而言，即使性也是一种大脑事务，一种精神事务。



甚至性也进入了大脑；他思考着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电影，那么多小说，那么多文学，色情等等。人考虑性，但那是荒谬的。性是一种体验；你不能去想它。如果你开始思考它，体验它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根本不是大脑的问题。推理是不需要的。










现代人越是觉得自己无法深入性生活，他就越想它。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想越有头脑。然后，即使是性行为也变得徒劳。它在西方已经变得徒劳，一件重复的事情，无聊。没有什么收获，你只是继续重复一个旧习惯。最终你会感到沮丧——就好像你被骗了一样。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意识并没有回落到中心。



只有经过哈拉，你才会感到幸福。因此，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你经过哈拉，你就会感到幸福。战场上的战士有时会经过哈拉，但不是现代战士，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战士。一个向城市投掷炸弹的人正在睡觉。他不是战士；他不是一个斗士；他不是刹帝利，不是战斗中的阿周那。



有时，当一个人濒临死亡时，他会被扔回哈拉。对于一个用剑作战的战士来说，任何时候死亡都是可能的，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去世。



当你用剑作战时，你无法思考。如果你想，你将不再是。你必须不假思索地行动，因为思考会滋养时间；如果你用剑作战，你就无法思考。如果你认为对方会赢，你就不会再赢了。没有时间思考，头脑需要时间。因为没有时间思考，思考意味着死亡，意识从头上掉下来——它进入哈拉，战士有一种幸福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战争如此着迷的原因。性和战争一直是两个迷人的地方，原因是：你穿过哈拉。



你可以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它。



尼采说，活得危险。为什么？因为在危险中你会被扔回哈拉。你不能思考；你不能用头脑解决问题。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一条蛇经过。突然你看到那条蛇就跳了起来。没有刻意去想“有条蛇”，也没有三段论；你不要在心里争辩，“现在有一条蛇，蛇很危险，所以我必须跳下去。”没有这样的逻辑推理。如果你这样推理，那么你就根本活不下去了。你无法推理。你必须立即自发地行动。先行动后思考。当你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当没有危险时，你会先思考，然后行动。



在危险中，整个过程是颠倒的；你先行动，然后思考。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会把你带到你原来的中心——哈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危险着迷的原因。



你的车开得越来越快，突然间，每一刻都很危险。任何时刻都可能会没命。在那个充满悬念的时刻，当死亡和生命尽可能地接近，两个点就在附近，而你就在中间时，你的思想就会停止：你被扔进了哈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汽车如此着迷，驾驶——快速驾驶，疯狂驾驶。或者你在赌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押在了危险之中——思想停止了，就有了危险。下一刻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乞丐。思想无法运作；你被扔到哈拉。











危险具有吸引力，因为在危险中，你日常的、普通的意识无法发挥作用。危险重重。不需要你的头脑；你变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人。



你是！你有意识，但没有思考。那一刻变成一种冥想。实际上，在赌博中，赌徒们正在寻求一种冥想的心态。在危险中——在战斗中，在决斗中，在战争中——人类总是在寻求冥想的状态。



一种幸福感突然爆发，在你身上爆发。变成了在里面淋浴。但这些都是突然的、偶然的事情。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每当你感到幸福时，你就离哈拉更近了。



无论是什么原因，这都是肯定的；原因无关紧要。每当你经过原始中心附近时，你都会感到幸福。



这些经文关注的是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科学地，在哈拉中创造一种根性——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



你可以继续留在哈拉，这可以成为你的根。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创造这一点是这些经文关注的问题。



现在我们将学习第一段经文，这是关于点或中心的另一种方式。



第一：



或者想象孔雀尾巴的五个彩色圆圈是你在无尽空间中的五种感官。现在，让他们的美丽融入你里面。类似地，可以在空间或墙上的任何一点，直到该点溶解。這時你對另個世界的渴望將會實現。



所有这些经文都关注如何达到内在中心。使用的基本机制，使用的基本技术是，如果你能在外面——任何地方——在脑海中，在心里，甚至在外面的墙上——创建一个中心，如果你完全专注于它，把整个世界都包围起来，你就会忘记整个世界，你的意识只剩下一点，突然你就会被抛到你的内在中心。



它是如何工作的？首先要明白。。。你的思想只是一个流浪汉，一个流浪者。它从来都不是在某一点上。



它总是在前进、移动、到达，但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它从一个想法到另一个想法，从A到B。但它从来都不在A；它从不在B。它总是在移动。记住：思想总是在移动，希望到达某个地方，但永远无法到达。它够不着！思想的结构就是运动。它只能移动；这就是思想的本质。这个过程就是运动——从A到B，从B到C……它一直在进行。



如果你在A、B或任何一点停下来，思想都会与你抗争。思想会说，“继续前进”，因为如果你停止，思想会立即死亡。它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活着。思想意味着一个过程。如果你停下来不动，思想就会突然死亡，不再存在；只剩下意识。









意识是你的天性；思想是你的活动，就像走路一样。这很难，因为我们认为思想是一种物质。我们认为思想是一种物质——事实并非如此，思想只是一种活动。因此，称之为“用心”比称之为思想要好。这是一个和走路一样的过程。走路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停下来，就没有走路。你有腿，但不能走路。腿可以走路，但如果你停下来，腿就会在那里，但就不会走路了。



意识就像腿——你的本性。思想就像行走——只是一个过程。当意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这个过程就是思想。



当意识从A移动到B，从B移动到C时，这种移动就是思想。如果你停止运动，就没有思想了。你有意识，但没有思想。你有腿，但不能走路。散步是一种功能，一种活动；思想也是一种功能，一种活动。



如果你在任何时候停下来，你的思想都会挣扎。思想会说：“继续！”思想会用各种方式推动你前进、后退或任何地方——但是，“继续



任何地方都可以，但不要停留在某一点。



如果你坚持，如果你不服从思想。。。这很难，因为你总是服从。你从来没有命令过思想；你从来都不是主宰。你不可能是因，真的，你从未从思想中脱离过自己。你以为自己就是思想。这种认为你是思想的愚见给了思想完全的自由，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掌握它，控制它。没有人！思想本身就是主人。



它可能会成为主宰，但这种控制似乎是如此。尝试一次，你就可以打破这种控制——它是错误的。



思想只是一个假装主人的奴隶，但它已经假装了很长时间，一世又一世，甚至主人都相信奴隶就是主人。这只是一种信念。如果你尝试相反的方法，你就会知道这种信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第一段经文说，想像在那無垠空間裏孔雀尾部的五彩圓圈成為你的五個感官。



现在让他们的美丽融入你吧。想象你的五种感官是五种颜色，这五种颜色充满了整个空间。想象一下你的五种感官是五种颜色——美丽的颜色，鲜活的，延伸到无限的空间。然后用这些颜色在里面移动。向内移动，感受这五种颜色在你体内交汇的中心。这只是想象，但它有帮助。想象一下，这五种颜色渗透到你的内心，在某个时刻相遇。



当然，这五种颜色会在某个时刻相遇：整个世界都会溶解。在你的想象中，只有五种颜色——就像孔雀尾巴周围一样——遍布整个空间，深入你的内心，在某个时刻相遇。任何一点都可以，但哈拉是最好的。想象它们在你的肚脐处相遇——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颜色，这些颜色在你的脐部相遇。看到那一点，集中注意力在那一点上，集中注意力直到这一点消失。如果你专注于某一点，它就会消失，因为这只是想象。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象。如果你集中注意力，它就会溶解。当这一点消失时，你就会被抛到你的中心。





世界已经解体了。对你来说没有世界。在这种冥想中只有颜色。



你已经忘记了整个世界；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忘了。你只选了五种颜色。



选择任意五种颜色。这尤其适用于那些眼睛非常敏锐、颜色敏感度非常深的人。这种冥想不会对每个人都有帮助。除非你有画家的眼光，有色彩意识，除非你能想象色彩，否则这很难。



你有没有观察到你的梦是无色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看到彩色的梦。你看到的只是黑色和白色。为什么？整个世界都是彩色的，你的梦却是无色的。如果你们中的一个人记得他的梦是彩色的，那么这次冥想就是为他准备的。如果有人甚至有时还记得他在梦中看到的颜色，那么这种冥想将适合他。



如果你对一个对颜色不敏感的人说，“想象一下整个空间都充满了颜色”，他将无法想象。即使他试图想象，如果他认为“红色”，他会看到“红色”这个词，但他看不到颜色。他会说“绿色”，“绿色”这个词就会出现，但不会有绿色。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颜色敏感性，那么试试这个方法。有五种颜色。整个世界只是颜色，这五种颜色在你身上相遇。在你的内心深处，这五种颜色正在交汇。专注于这一点，并继续专注于它。不要偏离它；坚持下去。不要通过思想。不要试图去思考绿色、红色、黄色和颜色——不要去想。



只要看到他们在你里面相遇。别去思考他们！如果你思考，你的思想就动了。



只是在你里面充满了相遇的色彩，然后在相遇的地方，集中注意力。别思考！专注不是思考；这不是沉思。



如果你真的充满了色彩，你变成了一道彩虹，一只孔雀，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色彩。这会给你一种深深的美感。但不要去思考；不要说它很美。不要动脑筋。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这些颜色相遇的地方，然后继续集中注意力。它会消失，它会溶解，因为这只是想象。如果你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想象就不能停留在那里，它就会消失。



世界已经解体；只有颜色。那些颜色是你的想象。那些富有想象力的色彩在某个时刻相遇了。当然，那个点是想象出来的——现在，只要全神贯注，那个点就会溶解。你现在在哪里？你会在哪里？你会被扔到你的中心。



物体在想象中溶解了。现在，想象力将通过专注而消失。只有你一个是主体。客观世界已经瓦解；精神世界已经瓦解了。你在那里只是作为纯粹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说：在空间或墙上的任何一点。



..这会有所帮助。如果你无法想象颜色，那么墙上的任何一点都会有所帮助。把任何东西都当作专注的对象。如果是内在的，那就更好，但同样，有两种类型的性格。对于那些内向的人来说，很容易想象所有的颜色都会在里面相遇。但也有一些外向的人无法想象内心的任何东西。他们只能想象外面。他们的思想只在外部活动；他们无法进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内在的。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每当我进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自我。



我所遇到的一切都只是外界的反映——一种思想、某种情感、某种感觉。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内在，我只遇到了外在的反映。”这是外向的心灵的卓越之处，而大卫·休谟是最外向的心灵之一。



因此，如果你感觉不到内在的任何东西，如果思想问，“这种内在意味着什么？如何进入？”那么试着在墙上的任何一点。有些人来找我，问我怎么进去。这是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只知道输出，如果你只知道向外的动作，很难想象如何进去。



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那么不要在内心尝试这一点，要在外面尝试。结果也是如此。在墙上画一个点；集中注意力。然后你就必须睁大眼睛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在内在创建一个中心，一个点，那么你必须闭着眼睛集中注意力。



在墙上画一个点，然后集中注意力。真正的事情发生是因为集中注意力，而不是因为这个点。是出还是入都无关紧要。这取决于你。如果你看着外在的墙，集中注意力，然后继续集中注意力，直到这一点消失。必须注意的是：直到那个点溶解！不要眨眼，因为眨眼会给大脑一个重新活动的空间。不要眨眼，因为这样大脑就会开始思考。它变成了一个缺口；在眨眼中，注意力丧失了。所以别眨眼。



你可能听说过达摩，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冥想大师之一。有人记载了一个关于他的非常美丽的故事。



他专注于某件事——某件外在的事。他的眼睛会眨一下，注意力就会不集中，所以他扯下了眼睑。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他扯下眼睑，扔掉，集中注意力。几周后，他看到一些植物长在他扔眼皮的地方。这则轶事发生在中国的一座山上，这座山的名字叫Tah。因此得名“茶”。那些正在生长的植物变成了茶，这就是为什么茶能帮助你保持清醒。



当你的眼睛在眨眼，进入睡眠状态时，喝杯茶。



那是达摩的眼睑。这就是为什么禅宗僧侣认为茶是神圣的。茶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它是神圣的——达摩的眼睑。在日本，他们举行茶道，每家每户都有茶室，茶道上有宗教仪式；它是神圣的。喝茶必须带着沉思的心情。



日本围绕喝茶创造了美丽的仪式。他们会走进茶室，就好像走进了一座寺庙。然后茶就要泡好了，每个人都会静静地坐着，听着茶汤冒泡。有蒸汽，有噪音，每个人都在听。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达摩的眼睑。因为菩提祖师试图睁开眼睛清醒，所以茶有帮助。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塔赫山上，所以它被称为茶。无论是真是假，这则轶事都是美丽的。










如果你向外集中注意力，那么就需要不眨眼的眼睛，就好像你不再有眼睑一样。这就是扔掉眼睑的意思。你只有眼睛，没有眼睑可以闭上。浓缩直到点溶解。如果你坚持下去，如果你坚持不让思想移动，这一点就会消失。当这一点消失时，如果你专注于这一点，而世界上只有这一点适合你，如果整个世界已经消失，如果只剩下这一点而现在这一点也消失了，那么意识就无法移动到任何地方。



没有可移动的对象--所有维度都已关闭。心灵被抛向自己，意识被抛向自身，你进入了中心。



因此，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外面，在里面还是在外面，都要集中注意力，直到点消失。这一点将因两个原因而消失。如果它在内在，它就是想象的——它会溶解。如果它在外面，那就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你在墙上画了一个点，并集中注意力在上面。那么这个点为什么会溶解呢？人们可以理解它溶解在里面——它根本不在那里；你只是想象它——但在墙上它就在那里，为什么它会溶解？



它因某种原因而溶解。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不会真正溶解，思想就会溶解。如果你专注于一个外在的点，你的思想就无法移动。没有运动，它就无法生存、死亡、停止。当思维停止时，你就无法与任何外在的事物联系起来。突然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打破了，因为思想就是桥梁。当你专注于墙上的一点时，你的思想会不断地从你跳到这个点，从这个点跳到你，从你跳到点。



有一个不断的跳跃；这是一个过程。



当思想溶解时，你看不到这个点，因为实际上，你从来没有通过眼睛看到过这个点：你通过思想和眼睛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思想不在那里，眼睛就不能工作。



你可以继续盯着墙看，但看不到重点。思想不在那里；桥坏了。重点是真实的——它就在那里。当思想回来的时候，你会再次看到它；它就在那里。但现在你看不见了。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无法离开。突然间，你到达了你的中心。



这个中心会让你意识到你存在的根源。你将从哪里知道你与存在的结合。在你身上，有一个点与整体存在有关，它与整体存在是一体的。一旦你了解了这个中心，你就知道你在家。



这个世界并不陌生。你不是局外人。你是一个圈内人，你属于这个世界。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斗争，没有斗争。你和存在之间没有任何敌对的关系。存在变成了你的母亲。



它是已经进入你的存在，并且已经意识到了。是存在在你身上绽放了花朵。这种感觉，这种意识，这种发生。。。再也不会有痛苦了。








那样幸福不是一种现象；这不是一件先发生后消失的事情。那样幸福就是你的本性。当一个人扎根于自己的中心时，幸福是自然的。一个人碰巧是幸福的，渐渐地，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意识需要对比。如果你很痛苦，那么当你幸福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



当痛苦不再时，你就会完全忘记痛苦。你也忘记了你的幸福。只有当你能够忘记你的幸福时，你才是真正的幸福。那就很自然了。星星在照耀，河流在流动，你也是幸福的。你的存在是幸福的。这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现在它是你。



第二段经文也一样，机制相同，科学依据相同，工作结构相同：



將你整個注意力放在神經脈絡上，細緻如蓮花的紋路，就在你脊柱的中心。在如此之中得到蛻變。



对于这段经文，对于这种冥想技巧，人们必须闭上眼睛，想象他的脊柱，他的脊梁。在一些生理学书籍中查阅身体的结构是很好的，或者去一些医学院或医院看看身体的结构。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的脊梁骨。让脊梁挺直。想象它，看到它，就在它的中间，想象一根神经，就像莲花的脉络一样纤细，在你的脊柱中心运行。在这样的转变中。



如果可以的话，把注意力集中在脊柱上，然后集中在它中间的一根线上——

一根非常脆弱的神经，就像一根莲花脉络，通过它。集中注意力，这种集中力会把你抛到你的中心。



为什么？



脊柱是你整个身体结构的基础。一切都与之相连。



真的，你的大脑不过是脊柱的一极。生理学家说，这不过是脊柱的延申；你的大脑实际上是脊柱的延申。



你的脊椎与你的整个身体相连——一切都与它相连。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脊椎，底座。在这根脊椎上确实有一个线状的东西，但生理学不会对它说什么，因为它不是物质。在这根脊柱上，就在中间，有一根银绳——一根非常脆弱的神经。它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神经。你无法操作并找到它；在那里找不到它。



但在深度冥想中可以看到。它就在那里；它是非物质的。这是能量，而不是物质。



实际上，你脊柱中的能量线就是你的生命。通过这一点，你与不可见的存在有关，也通过它，你与可见的存在相关。这是无形与可见之间的桥梁。通过这条线，你与身体有关，通过这条线，你也与你的灵魂有关。



首先，可视化脊椎。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把它想象出来，但这只是一种想象。如果你继续努力，那么这将不仅仅是你的想象。你将能够看到你的脊柱。














我和一位求道者一起研究这项技术。我给了他一张身体结构的图片，让他集中注意力，这样他就能开始感觉到脊柱是如何在里面显现的。然后他开始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来了，说：“这太奇怪了。



我试着看你给我的图片，但很多次那张图片消失了，我看到了不同的脊椎。这和你给我的图片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告诉他，“现在你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完全忘记那张照片，继续看你能看到的脊椎。”



人类可以从内部看到自己的身体结构。我们没有尝试过，因为它非常、非常可怕、令人厌恶；因为当你看到自己的骨骼、血液和静脉时，你会感到害怕。所以说真的，我们完全阻止了我们的思想去观察内部。我们从外面看到身体，就好像外人在看身体。就好像你走出这个房间，看着它——然后你就知道了外墙。进来看看房子，然后你才可以看看里面的墙。你从外面看到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你是别人看到你的身体一样。你没有从里面看到你的身体。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由于这种恐惧，它已经成为一件奇怪的事情。



印度瑜伽书籍中提到了许多关于身体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新的科学研究发现是完全正确的，而科学无法解释这一点。



他们怎么会知道？外科手术和对人体内部的了解是最近的发展。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所有的神经，所有的中心，所有的内部结构？他们甚至知道最新的发现；他们谈论过它们，研究过它们。瑜伽一直意识到身体中所有基本的、重要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在解剖尸体，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事实上，还有另一种看自己身体的方式——从内部看。如果你能集中注意力，你会突然看到你的身体——身体的内部层面。



这对那些以身体为导向的人有好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如果你觉得除了身体什么都不是，这个技巧对你会很有帮助。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身体，如果你是恰尔瓦克或马克思的信徒，如果你相信人只不过是一个身体，这个技巧对你会很有帮助。然后去看看人的骨骼结构。



在古老的Tantra和瑜伽学校里，他们使用了许多骨头。即使是现在，Tantra也总是会被发现有一些骨头，有一个男人的头骨。真的，这有助于从内部集中注意力。首先，他专注于那个头骨，然后闭上眼睛，试图想象自己的头骨。他继续试图看到里面的头骨，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头骨。他的意识开始集中起来。



那个外在的头骨，对它的专注和可视化，只是有帮助。一旦你专注于内在，你就可以从脚趾移动到头部。你可以在里面活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宇宙。你小小的身体就是一个伟大的宇宙。



这段经文使用的是脊柱，因为在脊柱里面有生命之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坚持在冥想时挺直脊梁，因为如果脊梁不直，你就看不到内在的脉络。它非常微妙，非常微妙——很微小。这是一种能量流。因此，如果脊柱是直的，绝对直的，只有这样你才能瞥见那根线。











但是我们的脊柱不是直的。印度教徒从小就试图让每个人的脊柱挺直。他们的坐姿、睡眠方式和行走方式基本上都是基于笔直的脊柱。如果脊柱不直，那么很难看到内部核心。它很精致——实际上，它不是物质。它是无形的；它是一种力量。当脊柱绝对笔直时，这种线状的力量很容易被看到。



…在这样的转变中。一旦你能感觉到、集中注意力并意识到这根线，你就会充满一种新的光。光线将从你的脊柱发出。它会遍布你的全身；它甚至可能超出你的身体。



当它超越时，就会看到光环。



每个人都有光环，但通常你的光环只是没有光线的阴影——只是你周围的阴影。这些光环反映了你的每一种心情。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光环就会变得像是充满了鲜血；他们变得充满了愤怒的红色表情。当你悲伤、暗淡、沮丧时，你的光环中充满了黑暗的线索，就好像你快要死了——一切都死了，沉重。



当这根脊柱的线被实现时，你的光环就会变得开明起来。所以一个佛，一个马哈维亚，一个奎师那，一个基督 并没有像装饰一样涂上光环，这些光环是存在的。你的脊柱开始发光。内在，你变得开悟——你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光的身体——然后它穿透了外在。所以说真的，对于一个佛，对于任何一个开悟的人来说，没有必要问任何人他是什么。光环显示了一切。当一个人变得开悟时，师傅就会知道，因为光环揭示了一切。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慧能是一位中国大师，在他的师傅手下工作。



惠能去见他的师傅，师傅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不必来找我。”

他不明白。惠能以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被接受，但师傅看到了另一件事，看到了他越来越大的光环。他说：“即使你不来找我，事情迟早会发生的，无论在哪里。”。



你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没有必要来找我。”



但是惠能说：“不要拒绝我。”于是师傅接受了他，让他去寺院后面的厨房。那是一座由五百名僧侣组成的大修道院。师傅对惠能说：“你到寺院后面去，在厨房里帮忙，不要再来找我了。只要需要，我就会来找你。”



惠能没有禅修，也没有读经、学习或冥想。



什么也没教他，他只是被扔进了厨房。整个修道院都在运作。那里有专家、学者、冥想者，还有瑜伽士，整个修道院都很兴奋。每个人都在修行，而这位惠能只是在打扫和做饭。





十二年过去了。惠能没有再去找师傅，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他在等，他在等。。。他只是等着。他只是被当作仆人。



学者会来，冥想者会来，甚至没有人关注他。修道院里有很多大学者。



然后师傅宣布自己的死期就要到了，现在他想任命一个人来接替他，所以他说：“那些认为自己开悟的人应该写一首四行的小诗，你应该把你所获得的一切都放在这四行里。



如果我认可任何一首诗，并看到诗句表明启蒙已经发生，我会选择一个人作为我的继任者。“



修道院里有一位伟大的学者，没有人再尝试这首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会赢。他通晓经书，所以他写了四行。那四行就是这样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心如镜，尘聚其上。清了尘，就觉悟了。”



但即使是这位伟大的学者也很害怕，因为师傅会知道的。他已经知道谁是开悟的，谁不是。虽然他所写的都是美丽的，但这正是所有经文的精髓——心灵就像一面镜子，灰尘聚集在上面；去除灰尘，你就会获得开悟——这是所有吠陀的全部要点，但他知道这就是它的全部。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很害怕。他没有直接去找师傅，但在晚上，他去了小屋，去了师傅的小屋，把四行字都写在墙上，也没有签名。这样，如果师傅同意并说：“好吧，这是对的”，那么他会说：“我写的。”如果师傅说：“不！谁写的这些行？”那么他会保持沉默，他算计着。



但是师傅同意了。第二天早上，师傅说：“好吧！”他笑着说：“好呀！写这段文字的人是个开悟的人。”



于是，整个寺院都开始谈论它。每个人都知道是谁写的。他们在讨论和欣赏，线条很美——真的很美。然后一些僧侣来到厨房。他们在喝茶，在谈话，惠能在那里为他们服务。他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他一听到那四句话就笑了。有人问：“你这个傻瓜，为什么笑？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厨房里服务了十二年。你为什么笑？”



以前甚至没有人听过他笑。他只是被当成一个连话都不说的白痴。所以他说：“我不会写字，我也不是一个开悟的人，但这些话是错误的。所以，如果有人和我一起，我会留下四行。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去，他可以把它写在墙上。我不会写字。”



于是有人跟着他——就当只是开玩笑。有人到了那里，惠能说：“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没有心，没有镜，哪里可以积尘？知道这一点的人就觉悟了。”



但是师傅出来了，他对惠能说：“你错了。”。惠能对他行顶礼，然后回了厨房。



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师傅来到惠能面前说：“你说得对，但我在那些白痴面前不能说，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白痴，如果我说你是我的接班人，他们会杀了你。











所以逃离这里！你是我的继任者，但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的那天我就知道了。你的光环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教你冥想。



没有必要。你已经在冥想了。这十二年的沉默——什么都不做，甚至不冥想——彻底清空了你的头脑，光环也变得饱满起来。你已经圆满了。但是逃离这里！否则他们会杀了你。



“你在这里已经十二年了，光从你身上不断绽放，但没有人观察到。他们一直来到厨房，每个人每天都来厨房——三次、四次。每个人都经过这里；这就是我把你放在厨房的原因。但没有人认出你的光环。所以你得逃离这里。”



当脊柱的线被触摸、看到、意识到时，一种光环开始在你周围生长。。。在这样的转变中。被那光充满，然后被蜕变。



这也是一个中心，一个脊柱的中心。如果你是以身体为导向的，这个技巧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不以身体为导向，这是非常困难的，很难从内部进行可视化。然后从内部观察你的身体会很困难。



这段经文对女人比男人更有帮助。他们更注重身体。



更多地生活在身体里；他们感觉更多。他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身体。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身体，但对于任何能够感受到身体、感受到身体的人、能够视觉化的人、闭上眼睛从内心感受自己身体的人来说，这项技巧都会很有帮助。



然后想象你的脊柱，在中间有一根银色的绳子穿过它。



起初，它可能看起来像是想象力的，但渐渐地，你会觉得想象力消失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脊柱上。然后你会看到你自己的脊椎。当你看到内在核心的那一刻，你会突然感觉到你内心的光在爆发。



有时，这种情况也可能毫不费力地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再说一遍，在深层次的性行为中，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Tantra知道：在一个深层次的性行为中，你的全部能量会集中在脊椎附近。真的，在一次深度性行为中，脊椎开始放电。有时，即使你触摸脊椎，你也会感到震惊。如果性交是非常深入、非常有爱和漫长的——真的，如果两个恋人只是深深地拥抱在一起，沉默、不动，只是彼此充满，只是保持在深深的拥抱中——就会发生。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黑暗的房间会突然充满光线，两个身体都会被蓝色的光环包围。



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都发生过。即使在你的一些经历中，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过，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在深深的爱中，你突然感觉到一种光围绕着你的身体，这种光传播并充满了整个房间。






很多时候，房间里的东西突然从桌子上掉下来，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现在心理学家说，在深度性行为中，电是释放的。电会产生许多影响。东西可能会突然掉落、移动或断裂，甚至拍摄到了可见光的照片。



但这种光总是集中在脊柱周围。



所以有时候，在一次深度的性行为中——Tantra很清楚这一点，并对此进行了研究——如果你能看到脊柱中间的线，你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Tantra利用性行为来实现这一点，但性行为必须完全不同，质量必须不同。这不是一件可以克服的事情；这不是为了发泄而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件需要匆忙完成的事情；那就不是身体行为了。然后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交流。实际上，通过两个身体，这是两种内在、两种主观的深刻相遇，渗透彼此。



因此，我建议你在深度性爱时尝试这种技巧——这会更容易。



忘掉性吧。当你深深地拥抱时，请留在里面。忘记对方，只要进去想象一下你的脊柱。这会更容易，因为更多的能量在脊柱附近流动，而线更明显，因为你沉默了，因为你的身体处于休息状态。



爱是最深的放松，但我们也让爱变得非常紧张。我们已经让它成为一种焦虑，一种负担。



在爱的温暖中，充实，放松，闭上你的眼睛。但是男人通常不会闭上眼睛。通常，女人会闭上眼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女性更注重身体，而男性则不然。在性爱的过程中，女人会闭上眼睛。真的，他们不能睁大眼睛去爱。闭上眼睛，他们更多地从内心感受身体。



闭上眼睛，感受你的身体。放松并集中注意力在脊柱上。而这段经文说得很简单，在这样的转变中。你将通过它而蜕变。



今天就够了。


下课




THE END



=======================================================






第10章：通过成为中心来充实



问题1自我实现是一种基本需求吗？



有很多问题。第一：自我实现是人的基本需求吗？首先，试着理解什么是自我实现。A.H.马斯洛曾用过“自我实现”这个词。人天生就有潜力。他不是真正的实际存在，只是潜力。人生来就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他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实现他的潜能，也可以不实现。这个机会可以被利用，也可以不被利用。大自然并没有强迫你实现。你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实现；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人生来就是一颗种子。因此，没有人天生就满足——只有满足的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我实现就成为了一种基本需求。



因为除非你得到满足，除非你成为你可以成为的人或你应该成为的人，除非你的命运得到满足，除非你真的实现了，除非你种子变成了一棵满足的树，否则你会觉得你错过了什么。每个人都觉得，他错过了什么。这种挂碍的感觉其实是因为这个，你还不是实现的。



这并不是说你真的错过了财富、地位、声望或权力。即使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财富、权力、声望，任何东西——你也会感觉到你内心不断地缺失一些东西，因为这种缺失与外在的任何东西都无关。



它与你的内在成长有关。除非你变得满足，除非你意识到，除非你开花，除非你感到内心满足，“现在这就是我应该成为的样子”，这种缺失的感觉就会被感受到。你不能用其他东西来弥补这种缺失的感觉。



因此，自我实现意味着一个人已经成为了他应该成为的样子。他生来就是种子，现在已经开花了。他已经达到了完全的成长，一种内在的成长，达到了内在的终点。当你觉得你所有的潜力都变成了现实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生命、爱情和存在本身的巅峰。



亚伯拉罕·马斯洛使用了“自我实现”这个术语，他还创造了另一个术语：“顶峰体验”。当一个人达到自我时，他就达到了一个顶峰——幸福的顶峰。



那就没有什么追求了。他完全满足于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缺；没有欲望，没有要求，没有行动。不管他是谁，他都完全满足于自己。自我实现成为一种高峰体验，只有自我实现的人才能获得高峰体验。然后，无论他接触到什么，无论他正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即使只是存在——对他来说都是一次高峰体验；活着就是幸福。那么幸福与外界无关，它只是内心成长的副产物。



佛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象佛陀、玛哈维亚和其他人坐在盛开的莲花上——为什么我们对他们进行了雕塑、绘画和描绘。那朵盛开的莲花是里面开花的高峰。在里面，它们已经开花了，并且已经完全开花了。内在的花朵散发着光芒，不断地从它们身上倾泻幸福。所有来到他们阴影下的人，所有靠近他们的人，都感觉到周围有一个宁静的环境。



有一个关于玛哈维亚的有趣故事。这是一个神话，但神话是美丽的，它们说了很多其他无法说的话。据记载，当玛哈维亚移动时，在他周围大约24英里的地区所有的花朵都会绽放。即使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它们也会开花。这只是一种诗意的表达，但即使一个人没有自我实现，如果一个人接触到玛哈维亚，他的开花也会变得有感染力，你也会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开花。即使这不是时候，即使他还没有准备好，他也会反思，他会感受到回声。如果玛哈维亚在某人附近，那个人会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回声，他会瞥见自己可能是什么样的人。



自我实现是基本需求。当我说“基本”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除了自我实现之外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你会感到没有满足。



事实上，如果自我实现发生了，而其他事情都没有实现，你仍然会感到深深的、完全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佛是一个乞丐，却又是一个皇帝。



佛祖开悟后来到喀什。喀什国王来看他，他问道：“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你只是一个乞丐，但与你相比，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乞丐。你什么都没有，但你走路的方式，你看起来的样子，你笑的方式，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王国。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没有！你的力量的秘密在哪里？你看起来像一个皇帝。”。“真的，从来没有一个皇帝是这样的——好像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你是国王，但你的力量，来源在哪里？“



所以佛说：“它在我身上。我的力量，我的力量之源，你在我周围感受到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除了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有，但这已经足够了。我已经满足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变得没有欲望了。”



真的，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会变得没有欲望。记住这一点。通常我们说，如果你变得不耐烦，你就会了解自己。恰恰相反：如果你了解自己，你就会变得没有欲望。而Tantra的重点不是无欲，而是自我实现。于是，绝望随之而来。



欲望意味着你内心没有得到满足，你错过了一些东西，所以你渴望它。



你继续前进，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寻求满足。这种寻找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一种欲望创造了另一种欲望。真的，一个欲望创造十个欲望。如果你通过欲望去寻找一种无欲的幸福状态，你将永远无法达到。但是，如果你尝试其他东西——自我实现的方法，实现你内心潜力的方法，让它们成为现实的方法——那么你变得越真实，你感受到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实际上，只有当你内在空虚时，你才会感受到它们。



当你内在不是空虚的时候，欲望就会停止。



如何实现自我？必须理解两件事。一：自我实现

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音乐家或诗人，你就会自我实现。当然，你的一部分会被实现，即使这样也会给你很大的满足感。如果你有成为一名优秀音乐家的潜力，如果你实现了这一潜力，你成为了一名音乐家，你的一部分就会得到满足，但不是全部。你内在剩下的人性将仍然没有实现。你会不平衡的。一部分会生长，剩下的部分会像挂在你脖子上的石头一样保留下来。








看看一个诗人。当他充满诗意的时候，他看起来像一个佛；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诗意中的普通人似乎已经不在了。



因此，当一个诗人心情好的时候，他有一个高峰——一个局部的高峰。有时，诗人也会看到一些只有在开悟的、像佛一样的头脑中才能看到的东西。诗人能像佛一样说话。例如，哈利勒·纪伯伦说话像佛，但他不是佛。



他是一位诗人，一位伟大的诗人。



所以，如果你在他的诗歌中看到哈利勒·纪伯伦，他看起来像佛、基督或奎师那。



但如果你去见哈利勒·纪伯伦，他只是普通人。他把爱情说得那么动听——即使是一个佛也可能说得不那么动听。但是一个佛知道爱与他的全部存在。哈利勒·纪伯伦在他诗意的飞行中懂得爱。当他在诗意的飞行中，他瞥见了爱——美丽的一瞥。他以罕见的洞察力表达了这些。



但如果你去看看真正的哈利勒·纪伯伦，你会觉得差距很大。诗人和这人相距甚远。诗人似乎有时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但这个人不是诗人。



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觉得当他们创作诗歌时，是别人在创作；不是自己在创作。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某种其他能量、某种其他力量的工具。他们已经不在了。这种感觉的产生是因为，实际上，他们的整体并没有实现——只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片段。



你还没有接触过天空。你只有一根手指接触过天空，你仍然扎根在大地上。



有时你会跳起来，但有一刻你不在地球上；你欺骗了地心引力。但下一刻你又回到了地球上。当一个诗人感到满足时，他会瞥见——部分的瞥见。当一个音乐家感到满足时，他会有部分的一瞥。



据说贝多芬在舞台上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歌德说过，当贝多芬在舞台上指挥他的乐队时，他看起来像个神。不能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根本不是一个人；他是超人。他看起来，举起双手的样子，都是超人。但当他从舞台上回来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舞台上的那个人似乎被别的东西控制了，好像贝多芬已经不在了，其他的力量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从舞台上退下来，他又是贝多芬，那个人。



正因为如此，诗人、音乐家、伟大的艺术家、有创造力的人更紧张——因为他们有两种类型的存在。普通人并不那么紧张，因为他总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他生活在地球上。但是诗人，音乐家，伟大的艺术家跳了起来；它们超越了引力。在某些时刻，他们不在这个地球上，他们不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成为佛界的一部分，佛之地。然后他们又回来了。它们有两个存在点；他们的性格是分裂的。



所以每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疯狂的。紧张太多了！这两种存在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大——无法弥合的巨大。有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时他会变得像佛一样。










在这两点之间，他有分裂，但他也有所察觉。



当我说自我实现时，我并不是说你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或音乐家。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是说一个伟人，因为一个伟人总是片面的。任何事情的伟大都是片面的。人在一个方向上移动，在所有其他维度，所有其他方向上，保持不变——就变得不平衡。



当我说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时，我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伟人。我的意思是创造一种平衡，以中心为中心，作为一个人得到满足——不是作为一个音乐家，不是作为一名诗人，不是作为艺术家，而是作为一个人得到满足。作为一个人得到满足意味着什么？伟大的诗人是伟大的诗人，因为伟大的诗歌。伟大的音乐家因为伟大的音乐而伟大。一个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所做的某些事情——他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任何方向的伟人都是片面的。伟大是局部的、零碎的。这就是为什么伟人要比普通人面对更多的痛苦。



什么是圆满的人？什么是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它意味着，首先，以中心为中心；没有中心就不存在。



这一刻你是什么，下一刻你又是什么。人们来找我，我通常会问他们，“你在哪里感觉到你的中心——在心里，在头脑里，在肚脐里，在哪里？在性中心？在哪里？你在哪里感到你的中心？”



一般来说，他们会说：“有时我在脑子里感觉到，有时在心里感觉到，有时候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在我面前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他们说，“刚才，有一刻，我觉得自己的中心在脑子里。”但下一刻，他们就不在了。他们说：“我在心里。”下一刻，这个中心就移到其他地方，在性中心或别的地方。



其实，你不在中心；你只是暂时集中注意力。每一个时刻都有自己的中心，所以你要不断地变换。当大脑运转时，你会觉得大脑是中心。当你坠入爱河时，你会觉得是心。当你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时，你会感到困惑——你无法找到中心在哪里，因为只有当你在工作、做某事时，你才能发现这一点。然后身体的某个特定部位成为中心。但你并没有集中注意力。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找不到你的存在中心在哪里。



一个完整的人是居中的。无论他在做什么，他都在中心。如果他的大脑在运作，他就是在思考，思考在大脑中继续，但他仍然集中在肚脐。



中心永远不会错过。他使用头部，但从不移动头部。他用的是心，但他从来没有动过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工具，他保持着居中。



其次，他是平衡的。当然，当一个人在中心时，他是平衡的。他的生命是一种深刻的平衡。他从来不是一边倒的，他从来不是极端的——他都是在中间。佛祖称之为中道。他总是在中间。



一个不居中的人总是会走向极端。当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会吃得很多，他会暴饮，或者他可以禁食，但正确的饮食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禁食很容易，暴饮也可以。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投入，参与，也可以放弃这个世界——但他永远无法平衡。他永远不能停留在中间，因为如果你不在中心，你就不知道中间意味着什么。









一个居中的人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处于中间，而不是处于任何极端。



佛说他的饮食就是正确的饮食；既不是暴饮，也不是禁食。他的劳动是正确的劳动——永远不要太多，永远不要太少。不管他是谁，他总是平衡的。第一件事：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将是居中的。



第二件事：他会保持平衡。



第三：如果这两件事发生——居中、平衡——许多事情就会随之而来。他将永远放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安逸都不会丧失。



我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条件地，自在不会失去，因为一个处于中心的人总是自在的。即使死亡来临，他也会放心。他会像接待其他客人一样受到死亡。如果苦难来临，他会接受的。



无论发生什么，都无法将他从中心赶走。这种安逸也是成为居中的副产品。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琐碎的，没有什么伟大的；一切都变得神圣、美丽、神圣——一切！无论他在做什么，不管怎样，都是专注的。没有什么是琐碎的。他不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伟大的。”



真的，没有什么是伟大的，也没有什么是琐碎的。这个人的感触很重要。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一个平衡的、以中心为中心的人，会改变一切。



感触会非常好。



如果你观察一个佛，你会发现他走路，他喜欢走路。如果你去佛祖悟道的菩提迦叶，到尼兰迦纳河岸，到他坐在菩提树下的地方，你会看到他的台阶已经标记好了。他会冥想一个小时，然后四处走动。在佛教术语中，这被称为CHAKRAMAN。他会坐在菩提树下，然后走路。但他走路时会带着一种平静的态度，仿佛在冥想。



有人问佛：“你为什么这样做？有时你闭着眼睛坐着冥想，然后你走路。”



佛说：“坐着不说话很容易，所以我走。但我内心也有同样的宁静。我坐着，但我内心是一样的——宁静。我走着，但内在是一样——宁静。”



内在品质是一样的。。。当他遇到皇帝和乞丐时，佛是一样的，他有同样的内在品质。当遇到乞丐时，他没有什么不同，当遇到皇帝时，他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一样。乞丐不是无名小卒，皇帝也不是无名小辈。事实上，当遇到佛时，皇帝感觉自己像乞丐，乞丐感觉自己像皇帝。感触、人和品质都保持不变。








佛在世的时候，每天早上他都会对弟子说：“如果你必须问什么，就问吧。”在他弥留之际，那天早上也是如此。他叫他的门徒说：“现在，如果你想问什么，你可以问。记住，这是最后一个早晨。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将不再存在。”他一直是这样。这是他每天早上的问题。他一直一样！那天是最后一天，但他还是一样。就像其他任何一天一样，他说：“好吧，如果你必须问什么，你可以问——但这是最后一天。”



语气没有改变，但门徒开始哭泣。他们什么都忘了问。佛说：“你为什么哭泣？如果你在另一天哭泣，那也没关系，但这是最后一天。”。



到晚上我就不在了，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哭泣。改天会好起来的；你在浪费时间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哭泣上。你为什么哭？问问你是否有什么要问的。“他在生与死中都是一样的。所以第三，自我实现的人很自在。生与死是一样的；幸福与痛苦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不安，也没有什么能使他偏离自己的家，偏离自己的中心。对这样的人来说，你不能增加任何东西。你不能从他身上拿走任何东西，也不能给他增加任何东西——他很满足。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充实的呼吸，宁静，幸福。他已经达到了。他获得了存在；他已经完全开花了。



这不是局部开花。佛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当然，他说的都是诗。他根本不是一个诗人，但即使他移动、行走，也是诗歌。他不是一个画家，但只要他说话，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变成一幅画。他不是一个音乐家，但他的全部都是卓越的音乐。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达成了。



所以现在，无论他在做什么或不在做什么。。。当他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做，即使在安静中，他的存在也在工作，创造；它变得富有创造性。



Tantra并不关心任何局部的成长，而是关心你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



因此，三件事是基本的：你必须以中心为中心，扎根，平衡；也就是说，总是在中间——当然，不需要任何努力。



如果有努力，你就不平衡。你必须放松——在宇宙中放松，在存在中放松，然后许多事情随之而来。这是一种基本的需要，因为除非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否则你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人。你是一个人作为一种可能性，你实际上不是一个人。你可以是，你有潜力，但潜力必须成为现实。



第二个问题：



问题2善意地解释竞争、专注和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意味着直接思考。我们都想；但那不是深思熟虑。这种想是无方向的、模糊的，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我们的思维不是深思熟虑，而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联想。一个想法导致另一个想法，而没有任何方向。思想本身由于联想而导致另一种思想。








你看到一只狗过马路。当你看到狗的那一刻，你的脑海就开始想着狗。狗让你产生了这种想法，然后你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联想。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害怕一只特定的狗。那只狗出现在脑海里，然后童年就出现在脑海中。然后狗就被遗忘了；然后，仅仅通过联想，你就开始对自己的童年做白日梦。然后，童年继续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你会在这个圈子里移动。



每当你放松的时候，试着从你的想法倒退到想法的来源。



回去，沿着台阶往回走。然后你会看到另一个想法在那里，这导致了这一点。它们在逻辑上没有联系，因为街上的狗是如何与你的童年联系在一起的？



在你的头脑中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只有联想。如果我过马路，同一只狗不会把我带到童年，它会带到其他地方。



在第三人称中，它会导致其他事情。每个人心中都有联想的链条。随着任何一个人的某些事情的发生，一些意外将形成链条。



然后大脑开始像电脑一样运作。然后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另一件导致另一个，然后你继续，你一整天都在这样做。



老实说，把你想到的任何东西都写在纸上。你会惊讶于你脑海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两种想法之间没有关系，你会继续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你称之为思考？这只是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的反应，它们引导自己。。。你被引导了。



当思维不是通过联想而是被引导时，它就变成了深思熟虑。



你正在处理一个特定的问题——然后把所有的关联都去掉。你只需要处理那个问题，你就可以引导你的思维。思想会试图逃离到任何一条小路，任何一条旁道，某种联想。你切断了所有的支线；只有一条路可以指引你的思想。



一位正在研究一个问题的科学家正在深思熟虑。一个逻辑学家在研究一个问题，一个数学家在思考一个问题。诗人深思熟虑着一朵花。然后整个世界都被包围了，只剩下那朵花和诗人，他和那朵花一起移动。很多旁门左道的东西都会吸引人，但他不允许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地方移动。头脑有引导地在一条线上移动。这是深思熟虑。



科学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的。任何逻辑思维都是深思熟虑：思维是有引导的，思维是有引导的。普通的想是荒谬的。深思熟虑是合乎逻辑的、理性的。



然后是“专注”。注意力停留在某一点上。这不是思考；这不是深思熟虑。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点上，根本不允许思想移动。在平常的思维中，思想像疯子一样移动。在沉思中，疯子被引导，被指引；他哪儿也逃不掉。在集中注意力时，思想是不能动的。












在普通思维中，它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在深思熟虑中，它只能移动到某个地方；在集中状态下，它不允许移动，只允许在一个点上。整个能量，整个运动都停止了，只停留在一点上。



瑜伽关注的是专注，普通的头脑有无定向的思维，科学的头脑有定向的思维。瑜伽修行者的思维专注于某一点；不允许移动。



然后是“冥想”。在普通的思维中，思想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在深思熟虑中，它只允许向一个方向移动，所有其他方向都被切断。在专注中，它甚至不允许向一种方向移动；只允许集中在一点上。在冥想中，思想是完全不允许的。冥想是没有思想。




这是四个阶段：普通思考、沉思、专注、冥想。



冥想意味着没有头脑——甚至不允许集中注意力。思想本身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为什么冥想不能被头脑所掌握。达到专注的心态有一个范围，一种方法。思想可以理解专注，但思想无法理解冥想。真的，思想是不允许的。在集中注意力时，思想被允许在一个点上。在冥想中，甚至这一点也被剥夺了。在平常的思维中，所有的方向都是开放的。在深思熟虑中，只有一个方向是开放的。在集中中，只有一个点是开放的——没有方向。在冥想中，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不开放的：思想是不允许的。



平常的思维是心智的普通状态，而冥想是最高的可能性。



最低的是普通的思考和联想，最高的是冥想——没有头脑。



关于第二个问题，它也被问到：深思熟虑和集中是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如何帮助达到没有思想的状态？



这个问题意义重大。思想问道，思想如何超越思想？任何思想过程如何帮助实现非思想的东西？这看起来很矛盾。你的头脑如何尝试，努力创造一种不在头脑中的状态？



试着去理解。当思想存在时，还有什么？思考的过程。当存在no mind时，

有什么？没有思考的过程。如果你继续减少你的思维过程，如果你继续溶解你的思维，慢慢地，你正在达到no mind。



思想意味着思考；没有思想意味着没有思考。思想可以帮助你。思想也可以帮助自杀。你可以自杀；你永远不会问一个活着的人是如何帮助自己走向死亡的。你可以帮助自己死——每个人都在试图帮助。你可以让自己死，但你还活着。思想可以帮助达成无思想。



思想如何帮助？







如果思维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密集，那么你就从一个思想走向另一个思想。如果思维过程变得不那么密集、减少、减慢，你就是在帮助自己走向无思想。这取决于你。思想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实际上，思想就是你此刻用意识所做的事情。如果你离开你的意识，不做任何事情，它就变成了冥想。



所以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慢慢地，逐渐地，你的思想逐渐减少。如果1%减少，那么你有99%的思想，1%没有思想。就好像你从房间里搬走了一些家具，然后在那里创造了一些空间。然后你移走更多的家具，就会在那里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当你把所有家具都搬走后，整个房间就成了一个空间。



实际上，空间不是通过移除家具来创造的，空间已经存在了。只是空间被家具占据了。当你搬走家具时，没有空间从外面进来；空间就在那里，被家具占据了。你已经搬走了家具，空间也被回收了。心灵深处是被思想占据的空间。如果你去除了一些想法，空间就会被创造——或者被发现，或者被回收。如果你继续去除你的想法，那么你就会不断地重新获得你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冥想。



慢慢地它可以做到——突然间也可以。没有必要一起搬家具，因为有问题。当您开始移除家具时，会创建1%的空间，并占用99%的空间。99%的被占用空间对未被占用的空间感觉不好；它会试图填满它。所以一个人会继续慢慢减少想法，然后再次创造新的想法。



早上你坐着冥想一段时间；你放慢了思考的速度。然后你去了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思想的洪流。空间再次被填满。第二天，你再这样做，然后继续这样做——把它扔出去，再邀请它进来。



你也可以突然把所有的家具都扔掉。这是你的决定。这很难，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些家具。没有家具你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你将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个空间。你甚至可能会害怕在那个空间里移动。你从来没有在这样的自由中行动过。


思想是一种条件反射。我们已经习惯了思想。你有没有观察到——或者如果你没有观察到，那就观察——你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想法。你就像一张留声机唱片，但也不是一张新鲜的、新的——旧的。你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它有什么用？



只有一个用途，它只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你觉得自己在做什么。



你躺在床上等着睡觉，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在重复。你为什么这么做？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帮助。旧习惯、旧条件、旧帮助。孩子需要一个玩具。如果玩具给了他，他就会睡着；然后你可以拿走玩具。但如果玩具不在那里，孩子就无法入睡。



这是一种条件反射。玩具给他的那一刻，就在他的脑海中触发了一些东西。现在他准备睡觉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玩具可能有所不同。一个人不能入睡，除非他开始唱“拉姆，拉姆，拉姆…”他不能入睡！这是一个玩具。如果他唱着“拉姆，拉姆，拉姆…”，玩具就会送给他；他才会睡着。













你觉得在新房间里难以入睡。如果你习惯于穿着特定的衣服睡觉，那么你每天都需要这些特定的衣服。心理学家说，如果你穿着睡衣睡觉，而没有人给你，你会感到难以入睡。为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裸睡过，而且被告知要裸睡，你会感到不自在。为什么？裸体和睡眠之间没有关系，但对你来说，这是一种关系，一种旧习惯。有了旧习惯，就会感到自在、舒适。



思维模式也只是习惯。你感觉很舒服——每天都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例行公事。你觉得一切都很好。



你在你的思想中有投入——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家具不仅仅是要扔的垃圾；你在里面投入了很多东西。所有的家具都可以马上扔出去：它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将谈到一些突然出现的方法。



马上，就在这个时刻，你可以从你的全部精神家具中解脱出来。



但是，你会突然变得空虚，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现在你将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的旧模式第一次不复存在了。



冲击可能太突然了。你甚至可能会死，或者你可能会发疯。



这就是为什么不使用突然的方法。除非准备好了，否则不会使用突然的方法。一个人可能会突然发疯，因为他可能会错过所有的停泊处。过去立刻消失，当过去立刻消失时，你无法想象未来，因为未来总是根据过去来构思的。



只剩下现在，而你从未去过现在。你要么在过去，要么在未来。所以，当你第一次出现在当下时，你会觉得自己疯了。这就是为什么除非你在这里工作，除非你在团队中与师傅合作，除非你全身心投入，除非你一生都在冥想，否则不会使用突然的方法。



所以循序渐进的方法是好的。它们需要很长时间，但渐渐地你就会习惯空。你开始感受到它的空间和美丽，以及它的幸福，然后你的家具就被搬走了。



因此，从普通的思维中，变得深思熟虑是件好事——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从深思熟虑转向专注是件好事——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



从专注的角度来看，跳到冥想中是件好事。然后你慢慢地移动，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地面。当你真正扎根于一步时，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下一步。这不是跳跃，而是一种渐进的增长。所以这四件事——普通的思考、沉思、专注、冥想——是四个步骤。



第三个问题：



问题3 肚脐中心的成长是否完全自由，与心脏和头部中心的成长分开，或者肚脐中心是否与心脏和大脑同时成长？此外，请解释肚脐中心的训练和技术与心脏和头部中心成长的训练和技巧有何不同。










需要理解的一件基本事情是：心脏和头部中心需要成长，而肚脐中心不要。肚脐中心是要发现；它不会被开发。肚脐中心已经在那里了。你必须揭开，或者发现它。它是完全成熟的，你不能发展它。心脏中心和大脑中心是发展中的。它们不是要被发现的，它们必须被开发。社会、文化、教育、条件调节有助于他们的成长。



但你天生就有肚脐中心。没有肚脐中心你就不可能存在。你可以没有心脏中心，也可以没有头部中心。



它们不是必需品；有它们是好事，但你也可以没有它们。这将是非常不方便的，但你可以没有他们。然而，没有肚脐中心，就不可能有你。这不仅仅是必需品，也是你的生命。



因此，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发展心脏中心——如何在爱中成长，如何在敏感中成长，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敏感的人。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可以让你变得更理性、更有逻辑。理性可以发展，情感可以发展，但存在是不能成长的。它已经存在；它需要被发现。



这里面隐含了许多东西。第一：你可能不像爱因斯坦那样有头脑，有推理能力。但是你可以成佛。爱因斯坦是一个完美运作的头脑中心。或者其他人。。。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一个马吉努在他的心脏中心发挥着完美的功能。你可能不能成为一个马吉努，但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因为佛不会在你身上成长：它已经在那里了。



它关注的是基本的中心，原始的中心——肚脐。它已经在那里了。



你已经是佛了，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



你还不是爱因斯坦。你得努力，然后也不能保证你会成为一个。无法保证，因为事实上，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看起来不可能？因为要培养爱因斯坦的头脑，需要和他一样的成长，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训练。



它不能重复，因为它是不可复制的。首先，你必须找到相同的父母，因为训练从子宫开始。很难找到同样的父母——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能找到同样的父母，同样的出生日期，同样的家，同样的同事，同样的朋友？你必须准确地重复爱因斯坦的一生——同上！如果哪怕少了一点，你也会变成另一个人。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只出生一次，因为同样的情况不能重复。同样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现象。这意味着在同一时刻一定有同一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



你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的过去都会在其中。你不可能成为爱因斯坦。个性不能重复。



佛不是一个个体，佛是一种现象。没有任何个别因素是有意义的；只要你的存在就足以成为一尊佛。该中心已经在那里，正在运作；你必须发现它。因此，心脏的技术是发展某些东西的技术，而肚脐中心的技术是关于揭开面纱的技术。你必须揭开面纱。你已经是佛了，你只需要知道事实。












所以有两种人——知道自己是佛的佛和不知道自己是佛的佛。



但都是佛。就存在而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有存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其他方面都是荒谬的。没有人是平等的，不平等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因此，如果我说只有宗教才能导致共产主义，这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我指的是这种共产主义：这种存在和存在的深刻平等。在这一点上，你与佛、基督、奎师那是平等的，但在任何其他方面，没有两个人是平等的。就外部生活而言，不平等是基础；就内在生命而言，平等是最基本的。



因此，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并不是真正发展肚脐中心的方法；它们是为了揭开它。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一个人会立即成为佛，因为不存在创造某些东西的问题。如果你能审视自己，如果你能深入自己，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存在了。事实已经如此，所以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被抛到你已经是佛的地步。



冥想并不能帮助你成为一个佛，它只会帮助你意识到你的佛性。



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4所有的亮点都以海军为中心吗？例如，克里希那木提是以头为中心还是以肚脐为中心？罗摩克里希纳是以心为中心还是以肚脐为中心？



每一个开悟的人都是以肚脐为中心的，但每个开悟的人的表达可能会通过其他中心流动。



清楚地理解区别。每一个开悟的人都是以肚脐为中心的；没有其他可能。但表达是另一回事。



罗摩克里希纳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他用自己的心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无论他在肚脐处发现了什么，他都会发自内心地表达出来。他唱歌，他跳舞——这是他表达幸福的方式。幸福在肚脐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他是以肚脐为中心的，但如何对别人说他是以脐为中心的呢？他用自己的心来表达。



克里希那穆提用他的头来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表达是矛盾的。如果你相信罗摩克里希纳，你就不能相信克里希那穆提。如果你相信克里希那穆提，你就不能相信罗摩克里希纳，因为信仰总是以表达为中心，而不是以体验为中心。对于一个理智思考的人来说，罗摩克里希纳看起来很幼稚：“这是什么胡说八道——跳舞、唱歌？他在做什么？”？



佛从不跳舞，而这位罗摩克里希纳正在跳舞。他看起来很幼稚。“



用理智来看，心总是显得幼稚，但从心来看，理智却显得无用、肤浅。克里希那穆提说的都是一样的。这种经历和罗摩克里希纳、柴坦尼亚或蜜拉的经历是一样的。但如果这个人是以头脑为中心的，他的解释、表达是理性的。如果罗摩克里希纳看到克里希那穆提，他会说：“来吧，让我们跳舞。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通过舞蹈，它可以更容易地表达出来，而且更深入。克里希那穆提会说：“跳舞？一个人通过跳舞会被催眠。不要跳舞。分析原因推理，清醒地分析。“












这些是用于表达的不同中心，但体验是相同的。一个人可以把经验画出来——禅宗大师把他们的经验画出来了。当他们开悟的时候，他们会画出来。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只是画出来。



奥义书中的圣贤们创造了美丽的诗歌。当他们变得开悟时，他们会创作诗歌。柴坦尼亚过去常跳舞；罗摩克里希纳过去常常唱歌。佛祖和马哈维亚用头脑理性来解释，说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创造了伟大的思想体系来表达他们的经验。



但这种体验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感性的：它超越了两者。能够通过两个中心来表达的人很少。你可以找到很多克里希那穆提，你可以找到许多罗摩克里希纳，但只有在某些时候，一个人才能通过两个中心来表达。。然后这个人变得难以捉摸。那么你永远不会对那个人感到放心，因为你无法想象两者之间如何关联；它们看起来是矛盾的。



如果我说了什么，当我说的时候，我必须理智地说出来。因此，我吸引了许多理性主义者，以头脑为导向的人。



然后有一天，他们看到我允许唱歌跳舞，他们变得很不舒服：



“这是什么？没有关系……”但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跳舞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有时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方式。理性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有时也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所以两者都是表达方式。



如果你看到佛在跳舞，你会遇到困难的。如果你看到马哈维亚一丝不挂地站着吹笛子，那么你将无法入睡。马哈维亚怎么了？他疯了吗？奎师那的长笛还可以，但马哈维亚的长笛绝对令人难以置信。马哈维亚手里的笛子？难以想象的你甚至无法想象。但原因并不是马哈维亚和奎师那、佛祖和柴坦尼亚之间有任何矛盾；这是由于表达的差异。佛祖会吸引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以头脑为导向的人——而柴坦尼亚和罗摩克里希纳会吸引完全相反的人——以心为导向的。



但是困难出现了。像我这样的人会制造困难：我同时吸引了两种人，然后没有人会放心。每当我说话时，以头脑为导向的人都很自在，但每当我允许其他类型的表达时，以大脑为导向的那人就会变得不自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当使用一些情绪化的方法时，以心为中心的人会感到放松，但当我讨论，当我推理出一些事情时，他就不来了。



他说：“这不适合我。”



就在前一天，一位女士来了，她说：“我在阿布山，但后来遇到了困难。第一天我听到你的声音时，它很美，很吸引我；我很激动。但后来我看到了KIRTAN——虔诚的吟唱和舞蹈——所以我决定立即离开；这不适合我。”。我去了汽车站，但这是个问题。我想听你说话，所以我回来了。我不想错过你说的话。她一定遇到了困难。她对我说：“这太矛盾了。”。“



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些中心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就在你身上。



你的头脑与你的心不对付；他们处于冲突之中。因为你们内在的冲突，罗摩克里希纳和克里希那穆提似乎处于冲突之中。在你的头脑和心灵之间建立一座桥梁，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些都是媒介。



罗摩克里希纳完全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理性的发展。他心地纯洁。









只有一个中心被开发出来，那就是心。克里希那穆提是纯粹的理性。他掌握在一些最有活力的理性主义者手中——安妮·贝桑特、利德比特和神学家。他们是本世纪伟大的制度制定者。真的，神智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系统之一，绝对理性。他是由理性主义者抚养长大的；他是纯粹的理性。即使他谈论的是心和爱，表达方式也是理性的。



罗摩克里希纳不同。即使他谈论理性，他也是荒谬的。托塔普里来到他身边，罗摩克里希纳开始向他学习吠檀多。托塔普里说：“离开所有这些虔诚的废话。绝对离开这个卡利，母亲。除非你离开所有这些，否则我不会教你，因为吠檀多不是虔诚，而是知识。”



罗摩克里希纳说：“好吧，但请允许我等一下，这样我就可以去问母亲我是否可以离开这些废话。请允许我问母亲一下。”



这是一个用心的人。即使要离开母亲，他也必须问她。“而且，”他说，“她太有爱了，她会允许我的，所以你不用麻烦了。”托塔普里不明白他说了什么。罗摩克里希纳说：“她是如此的有爱，她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对我说不。如果我说，‘母亲，我要离开你，因为现在我正在学习吠檀多，我不能继续这种虔诚的废话，所以请允许我，’她会允许的。”。



她会给我完全的自由放弃它。”



在你的头脑和心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后你会看到所有开悟的人都说同样的话，只是他们的语言可能不同。



结束



=======================================================





第11章：穿透内在中心的技巧


经文：

15. CLOSING THE SEVEN OPENINGS OF THE HEAD WITH YOUR HANDS, A SPACE BETWEEN YOUR EYES BECOMES ALL INCLUSIVE.
15.用雙手關閉頭部的七個開口，在你雙眼之間有塊地方變得能含括一切。

16. BLESSED ONE, AS SENSES ARE ABSORBED IN THE HEART, REACH THE CENTER OF THE LOTUS.
16.有福之人啊，當各種感官知覺都已攝入心內，到達了蓮花的中心。

17. UNMINDING MIND, KEEP IN THE MIDDLE – UNTIL.
17.卸心於心，執於中──直到那一刻。


人好像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圆。他的生命是肤浅的；他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你活在外在，你从不活在内在。你不能，除非找到一个中心。你不能活在内在，实际上你没有内在。你没有一个中心，你只有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谈论内在，谈论如何进入，如何了解自己，如何深入内在，但这些词没有任何真正的含义。你知道这些词的意思，但你感觉不到它们的意思，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



即使你一个人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你也是一群人。当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你仍然不在里面。你继续想着别人；你继续向外移动。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你还在梦见别人，但你并不在里面。只有在深度睡眠中，当没有做梦的时候，你才在里面；但随后你就失去了意识。记住这个事实：当你有意识时，你永远不在里面，当你在里面深度睡眠时，你就会失去意识。所以你们的整个意识都是由无意识组成的。



每当我们谈论进入内在时，语言都被理解了，但意义却没有——因为意义不是由语言承载的，意义来自经验。



言语是没有意义的。当我说“内在”时，你能理解这个词——但只能理解这个词，而不能理解它的含义。你不知道内在是什么，因为有意识的你从来没有进入过内在。你的头脑总是外向的。你对内在意味着什么或它是什么没有任何感觉。



这就是我说你是一个没有圆心的圆的意思——只有圆周。中心在那里，但只有当你没有意识时，你才会陷入其中。



否则，当你有意识时，你会向外移动，正因为如此，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有活力；不可能。只是不温不火。你活着就像死了一样，或者两者同时存在。你活着是死的——过着死一般的生活。你存在于最小值——不是在最大峰值，而是在最小值。你可以说“我在”，仅此而已。你没有死；这就是你所说的活着。



但生命永远不可能从圆周上看出来。生命只有在中心才能为人所知。



在圆周上，只有不温不火的生活是可能的。所以说真的，你过着非常不真实的生活，然后甚至死亡也变得不真实——因为一个没有真正活着的人不会真的死。只有真实的生命才能变成真实的死亡。



那么死亡就是美丽的：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美丽的。即使生命是不真实的，也注定是丑陋的。而你的生命是丑陋的，只是腐朽。什么也没发生。你只是继续等待，希望有一天某个地方会发生一些事情。



就在此时此刻，一切都是空虚的，每一刻都像过去一样——只是空虚。你只是在等待未来，希望有一天会发生一些事情，只是希望。然后失去了每一刻。这在过去没有发生过，所以在未来也不会发生。它只能在这一刻发生，但那时你需要一种强度，一种穿透性的强度。然后你需要扎根于中心。然后外围就不行了。然后你必须找到自己的时机。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所想的一切都只是胡扯。







有一次，我和一位教授住在大学校园里。这天他来了，他很沮丧，所以我问：“怎么了？”



他说：“我觉得焦虑不安。”



我正在阅读，所以我对他说：“去睡觉吧。拿着这条毯子休息。”



他上床睡觉，但几分钟后他说：“不，我没有焦虑不安。真的，我很生气。有人侮辱了我，我对他感到很暴力。”



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说你焦虑不安？”



他说：“我不能承认我生气的事实，但我真的很生气。



没有焦虑不安。”他扔下毯子。



然后我说：“好吧，如果你生气了，就拿着这个枕头，打它，用它发泄暴力。”。



释放你的暴力。如果枕头不够，那么我就有空。你可以打我，让这种愤怒发泄出来。“



他笑了，但笑声是假的——只是画在他的脸上。它出现在他的脸上，然后消失了，它从来没有渗透进去。它从来没有从里面来；那只是一个画好的微笑。但笑声，甚至是虚假的笑声，却制造了一个缺口。他说：“不是真的……我不是真的很生气。有人在别人面前说了一些话，我感到非常尴尬。”。



真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我对他说：“你在半小时内三次改变了关于自己感受的说法。你说你焦虑不安，然后你说你生气了，现在你说你没有生气，只是尴尬了。哪一个是真的？”



他说：“真的，我很尴尬。”



我说：“哪个？当你说你焦虑不安的时候，你也很确定。



当你说你很生气的时候，你也很确定。你也确信这一点。你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这种确定性还会持续多久？“



于是那个男人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只是感到不安。是叫它愤怒还是尴尬，我也不知道。”。



现在不是和我讨论的时候。”他说：“别管我。”。你使我的处境变得富有哲理。你在讨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我感到非常不安。“






这不仅仅是和其他人——X、Y或Z——而是和你在一起。你永远不会确定，因为确定来自于中心。你甚至不确定自己。当你从不确定自己时，就不可能确定别人。只是一种模糊，一种朦胧；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就在几天前，有人在这里，他对我说：“我爱上了一个人，我想娶她。”我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几分钟，什么也没说。他变得坐立不安，说：“你为什么看着我？我觉得很尴尬。”我继续看。他说：“你认为我的爱是假的吗？”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看。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段姻缘不好？”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真的没有想太多，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真的，我不知道我是否恋爱了。”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只是看着他的眼睛。但他变得坐立不安，里面的东西开始冒出来，冒出来。



你不确定，你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确定；既不是你的爱，也不是你的恨，更不是你的友谊。



没有什么是你可以确定的，因为你没有中心。没有中心就没有确定性。你所有的确定感都是虚假的、短暂的。前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是确定的，但下一刻这种确定性就会消失，因为每一刻你都有一个不同的中心。你没有一个永久的中心，一个结晶的中心。每个时刻都是一个原子中心，所以每个时刻都有不同的自己。



乔治·古尔吉夫过去常说人就是一群人。个性只是一种欺骗，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很多人。所以，当一个人在你身上说话时，那是一个瞬间的中心。下一刻还有另一个。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原子的情况，你都会感到确定，你永远不会意识到你只是一个通量——许多没有任何中心的波。最后你会觉得生活只是一种浪费。这是必然的。这只是一种浪费，只是一种徘徊——没有目的，毫无意义。



Tantra，瑜伽，宗教。。。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首先发现中心，如何首先成为一个个体。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的中心。然后，当生命在外在继续移动时，当生命流动不断时，当波浪来来去去时，中心仍然存在。然后你保持是一个——扎根，集中。



这些经文是寻找中心的技巧。



中心已经在那里了，因为没有中心就不可能是圆。圆只能有一个中心，所以这个中心只会被遗忘。它在那里，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就在那里，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察看它。我们不知道怎样把意识集中在它身上。







关于居中的第三个技巧：用手闭合头部的七个开口，两眼之间的空间变得包罗万象。



这是最古老的技术之一，使用量很大，也是最简单的技术之一。



关闭头部的所有开口——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当头部的所有开口都关闭时，你不断流出的意识就会突然停止：它无法向外移动。



你可能没有观察到，但即使你停止呼吸一段时间，你的大脑也会突然停止——因为随着呼吸，大脑会继续运动。这是大脑的一种调节。你必须明白“条件反射”是什么意思，这样这段经文才容易理解。



巴甫洛夫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创造了“条件反射”一词，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日常使用的词。



每个稍微熟悉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两个思维过程——任何两个过程——都可能变得如此相关，以至于如果你从其中一个开始，另一个也会被触发。



这就是著名的巴甫洛夫的例子。巴甫洛夫和一只狗一起工作。他发现，如果你把狗粮放在狗之前，它的唾液就会开始流动。狗的舌头伸了出来，开始准备吃东西。这是很自然的。当他看到食物，甚至想象食物时，唾液开始流动。但巴甫洛夫用另一个过程来调节这个过程。每当唾液开始流动，食物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他会按门铃，而狗会听铃声。在十五天的时间里，每当食物被放好，铃声就会响起。然后在第十六天，食物没有摆在狗面前，只有铃声响起。但唾液还是开始流动，舌头也吐了出来，好像食物就在那里。



但是没有食物，只有铃声。铃声和唾液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自然的联系是食物。但现在，持续不断的铃声已经与之联系在一起，甚至铃声也会开始这个过程。



根据巴甫洛夫的观点——他是对的——我们的整个生命是一个有条件的过程。思想是一种条件反射。因此，如果你在条件反射中停止某件事，那么其他所有相关的事情也会停止。



例如，你从来没有想过不呼吸。思考总是伴随着呼吸。










你没有意识到呼吸，但呼吸昼夜不停地存在。



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思考过程都与呼吸有关。如果你突然停止呼吸，思想也会停止。如果所有的七个洞——头部的七个开口——都关闭了，你的意识就会突然无法移动。它留在里面，留在里面会在你的眼睛之间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被称为第三只眼睛。



如果头部的所有开口都是闭合的，你就无法向外移动，因为你一直在从这些开口向外移动。你留在里面，你的意识留在里面，就集中在这两只眼睛之间，这两只普通的眼睛之间。它仍然在这两只眼睛之间，专注。这个点被称为第三只眼睛。



这个空间变得包罗万象。这段经文说，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包含在内；包含了整个存在。如果你能感受到空间，你就已经感受到了一切。



一旦你能感觉到双眼之间的空间，那么你就知道了存在，它的整体，因为这个内部空间是包罗万象的。没有遗漏任何内容。



《奥义书》说：“知道一，就知道一切。”肉眼只能看到有限的东西。而第三只眼睛看到无限。这两只眼睛只能看到物质。第三只眼睛看到的是非物质的，精神的。只用肉眼，你永远感觉不到能量，你永远看不到能量；你们只能看到物质。



但用第三只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能量。



这种开口的关闭是一种居中的方式，因为一旦意识流无法流出，它就会保持在源头。意识的来源是第三只眼睛。如果你以第三只眼睛为中心，就会发生很多事情。第一是发现整个世界都在你里面。



Swami Ramateertha曾经说过：“太阳在我体内移动，星星在我体内运动，月亮在我体内升起。整个宇宙都在我体内。”当他第一次这么说时，他的弟子们认为他疯了。星星怎么会在Ramateertha里面？



他说的是第三只眼睛，内在的空间。当内部空间第一次被照亮时，这就是感觉。当你看到一切都在你里面时，你就变成了宇宙。



第三只眼睛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双眼之间的空间不是一个局限在你身体里的空间。它是渗透在你里面的无限空间。



一旦知道了这个空间，你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当你知道这个内在空间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永恒。那么就没有死亡。



当你第一次了解这个空间时，你的生命将是真实的、激烈的，第一次真正活着。现在不需要安全，现在不可能有恐惧。现在你不能被杀了。现在什么都不能从你身上夺走。












现在整个宇宙都属于你：你就是宇宙。那些了解这个内部空间的人，他们欣喜若狂地喊道：“AHAM BRAHMASMI!！我就是宇宙，我就是存在。”



苏菲神秘主义者曼苏尔被谋杀只是因为第三只眼的这种经历。



当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内在空间时，他开始哭泣，“我是上帝！”在印度，他会受到崇拜，因为印度已经认识了很多了解了第三只眼的这个内在空间的人。但在一个清真国家，这很困难。曼苏尔关于“我是上帝——ANA’L HAK！”的说法被认为是反宗教的，因为穆罕默德主义无法想象人和上帝可以融为一体。人就是人——被创造者——上帝是创造者，那么被创造者怎么能成为创造者呢？曼苏尔的这句话“我是上帝”



无法理解；因此，他被谋杀了。但当他被谋杀时，他笑了。有人问：“曼苏尔，你为什么笑？”



据记载，曼苏尔曾说过：“我笑是因为你没有杀我，你也不能杀我。你被这个身体欺骗了，但我不是这个身体。我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一开始是我的手指感动了整个宇宙。”



在印度，人们很容易理解他。这种语言已经为人所知很多个世纪了。



我们已经知道，当内部空间为人所知的时刻到来了，一个人就疯了。这一认识是肯定的，即使你杀死了一个曼苏尔，他也不会改变他的说法——因为就他而言，你其实不能杀死他。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不可能毁掉他。



在曼苏尔之后，苏菲学会了保持沉默是件好事。因此，在苏菲的传统中，在曼苏尔之后，一直教导给弟子：“每当你看到第三只眼睛时，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保持安静。什么都不要说，或者只是继续一本正经地说人们相信的话。”



所以伊斯兰教现在有两个传统。一种只是普通的、外在的、开放的；另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教，是苏菲主义——神秘主义。但苏菲保持沉默，因为自从曼苏尔以来，他们知道用第三只眼睛睁开时出现的语言说话会惹上麻烦——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



这段经文说：用手合上头的七个开口，你的眼睛之间的空间变得包罗万象。你的内在空间变成了整个宇宙。



第四个技巧：



被祝福的人，当感官和知觉都被吸收在心中时，到达莲花的中心。












每一种技巧都对某种类型的头脑有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技术，第三种——关闭头部开口——可以被很多人使用。



它非常简单，并不十分危险。你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它，也不一定需要用手捂住开口。你可以使用耳塞，也可以用口罩遮住眼睛。真正的事情是完全关闭你的头部开口几分钟——几分钟或几秒钟。试试看。不要练习——只有突然间才有用。当它是突然的，它是有用的。躺在床上时，突然关上所有的开口几秒钟，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



当你感到窒息时，继续——除非它变得绝对无法忍受，因为呼吸会关闭。继续，除非它变得绝对无法忍受。当它绝对无法忍受时，你将无法再关闭开口，所以你不必担心。内在力量会打开所有的开口。所以就你而言，继续。当窒息来临时，那就是时刻——因为窒息会打破旧的联想。如果你能再坚持一会儿，那就太好了。这将是困难和艰巨的，你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但不要害怕，因为你不会死。你不能仅仅通过关闭开口来死去。但当你现在觉得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就是那一刻。



如果你能坚持到那一刻，突然间一切都会被照亮。



你会感觉到内部空间在不断扩展，整个宇宙都包含在其中。



然后打开你的开口。继续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只要你有时间，就尝试一下。但不要练习。你可以练习一下停止呼吸。但是练习是无济于事的，需要一个突然的行动。在那个行动中，流入你旧的意识通道的流动停止了，一件新的事情成为可能。



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也会这样做——印度各地的许多人都这样做。但他们练习它，这是一种突然的方法。如果你练习，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我突然把你赶出这个房间，你的思想就会停止。但如果我们每天都练习，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将成为一种机械的习惯。所以不要练习，只要有机会就去尝试。然后，突然间，渐渐地，你会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空间。只有当你处于死亡边缘时，这种内在空间才会进入你的意识。当你感觉到，“现在我一刻也无法继续；现在死亡就在眼前”，那是正确的时刻。坚持不要害怕。死亡并不那么容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使用这种方法死掉。



有内在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死。人死前会失去意识。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不要害怕。



你仍然有意识，所以你不会死。如果你失去意识，那么你的呼吸就会开始。



那么你就无法阻止它。所以你可以使用耳塞等。手是不必要的。



之所以用手，只是因为如果你陷入无意识状态，手就会松开，生理过程就会重新开始。



你可以用耳塞塞住耳朵，用口罩塞住眼睛，但不要用任何耳塞塞住鼻子或嘴巴，因为那样会致命。至少鼻子应该保持张开。











用手把它合上。然后，当你真的陷入昏迷时，手会松开，呼吸也会进入。所以，这是一种内在的安全。



这种方法可以被许多人使用。



第四种方法适用于那些情感非常发达的人，他们是有爱的、有感觉的、情绪化的。被祝福的人，当感官被吸收在心中时，到达莲花的中心。这种方法只能由心导向（情感型）的人使用。因此，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心导向（情感型）的人。那么这个方法就可以理解了。


一个以心为本的人，一切都通向心，一切。如果你爱他，他的心会感受到你的爱，而不是他的头脑。一个头脑导向的人，即使在被爱的时候，也会在大脑中感受到。他想了想；他是有计划的，甚至他的爱也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努力。



情感型的人生活在没有推理的环境中。当然，心有它自己的理由，但它的生活没有道理。



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爱？”如果你能回答为什么，那么你就是一个头脑导向的人

人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爱”，你就是一个心导向的人。



即使你说某人很漂亮，这就是你爱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原因。对于一个心导向的人来说，一个人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他们爱他。头脑导向的人爱一个人是因为他或她很漂亮。首先是原因，然后是爱。对于以心为本的人来说，爱是第一位的，然后是其他一切。情感型的人是以心为中心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会触动心。



只需观察自己。在你的生活中，很多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他们在哪里碰你？你路过，一个乞丐穿过街道。你被乞丐摸到哪儿了？你开始考虑经济状况了吗？你是否开始思考法律应该如何阻止乞讨，或者应该如何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让街上没有乞丐？这就是一个头脑导向的人。这个乞丐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据。他的心没有被触动，只有他的头被触动。他现在不会为这个乞丐做什么——不！他将为共产主义做点什么，他将为未来做点什么。他甚至可以奉献一生，但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头脑总是在做未来的事；心总是在此时此地。



一个心导向的人现在会为这个乞丐做点什么。这个乞丐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个数据。但对于一个头脑导向的人来说，这个乞丐只是一个数据对象。对他来说，如何阻止乞讨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这个乞丐应该得到帮助——这无关紧要。所以你要注意自己。在许多情况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你是心还是头脑导向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心导向的人，那么这个方法对你会很有用。但要知道，每个人都会试图欺骗自己，说自己是心导向的。














每个人都试图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一个有感情的人——因为爱是一种基本的需求，如果他看到自己没有爱，没有爱心，就不会感到放心。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和相信这一点，但相信是不行的。非常公正地观察，就像你在观察别人一样，然后做出决定——因为没有必要欺骗自己，这也无济于事。即使你欺骗了自己，你也无法欺骗技巧，所以当你做这个技巧时，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



人们来找我，我问他们属于什么类型。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他们只是对自己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实际上只是想象。他们有某些理想和自我形象，他们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希望——他们就是这些形象。而事实并非如此，且往往恰恰相反。



这是有原因的。一个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心为本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他感到没有心，他害怕才坚持。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没有爱心这一事实。



看看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都没有自欺欺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如此无情。这个世界是我们组成的，所以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心不在。



真的，它从来没有受过训练。头脑是经过训练的，所以它就在那里。有学校、学院、大学可以训练头脑，但没有地方可以训练心。训练头脑是有回报的，而训练心是危险的。如果你的心受到训练，你将变得完全不适合这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理性的。



如果你的心受到了训练，那么在整个模式的背景下，你将是荒谬的。当整个世界都将向右移动时，你也将向左移动。无论在哪里你都会感到困难。真的，人越是文明，心受到的训练就越少。我们真的忘记了它——它的存在，或者它有任何训练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方法很容易做，却永远不会奏效。



大多数宗教都是基于以心为本的技术——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其他许多宗教。他们是以心为本的。宗教越古老，就越是建立在以心为本的人的基础上。实际上，当吠陀经被写成，印度教发展的时候，人们是以心为本的。那时要找到一个头脑导向的人真的很难。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



你不会祈祷，因为祈祷是一种用心的技巧。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祈祷也变得困难。特别是，天主教会是以祈祷为导向的。



基督教不存在冥想，但现在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对冥想感到疯狂。没有人会去教堂——即使有人会去，这也只是一件例行公事，只是周日的宗教活动——因为在西方，面向心的祈祷对人类来说已经完全陌生了。



冥想是更头脑导向的，祈祷是更心导向的。或者我们可以说，祈祷是一种冥想的技巧，适用于心导向的人。这项技术只适用于以心为导向的人：当各自感官和知觉都被吸收在心时，让自己达到莲花的中心。









那么，在这项技术中应该做些什么呢？让感官被吸收在心中。



尝试很多方法都是可能的。你触摸某人：如果你是一个心导向的人，触摸会立即进入你的心，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品质。如果你牵着一个头脑导向的人的手，他的手会很冷——不仅很冷，而且他的品质也会很冷。一种麻木，某种麻木将掌握在手中。如果一个人是以心为本的，那么他就会有一定的温暖，那么他的手就会和你一起融化。你会感觉到某种东西从他的手流到你身上，会有一次会面，一次温暖的交流。



这种温暖来自内心。它永远不会来自大脑，因为大脑总是很酷。。。冷酷、算计。心是温暖的，不算计。头脑总是想着如何多拿些；心总是觉得如何给予更多。这种温暖只是一种给予——一种能量的给予，一种内在振动的给予，生命的给予。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其中感受到不同的品质。如果这个人真的拥抱你，你会感觉到与他深深的融合。



触摸！闭上眼睛；触摸任何东西。触摸你心爱的人或爱人，触摸你的孩子、母亲或朋友，触摸一棵树或一朵花，或者触摸大地。



闭上你的眼睛，感受一种从你的心到地球，或到你心爱的人的交流。感觉你的手只是你的心伸出去触摸大地。让触摸的感觉与心灵相连。



你在听音乐。不要用头听。忘记你的头，感觉自己没有头，根本没有头。在卧室里拍一张自己的无头照是件好事。集中精力；你没有头脑，不要让头脑进来。听音乐时，要发自内心地听。感受音乐进入你的心灵；让你的心随之振动。让你的感官与心相连，而不是与头脑相连。试着用所有的感官来做这件事，并越来越感觉到每一种感觉都会进入内心并融入其中。



被祝福的人，当感官被吸收在心中时，到达莲花的中心。心是莲花。每一种感觉都只是莲花的开放，莲花的花瓣。试着先把你的感官与心联系起来。第二，始终认为每一种感觉都会深入内心并被吸收。当这两件事建立起来时，你的感觉才会开始帮助你。他们会把你带到心里，你的心会变成一朵莲花。



这颗心的莲花会给你一个中心。一旦你知道了心的中心，就很容易掉到肚脐的中心，很容易。这段经文甚至没有提到这一点——没有必要。如果你真的完全沉浸在心里，而理智已经停止了作用，那么你就会掉落。



从心来说，这扇门是朝着肚脐打开的。只有从头部才很难接近肚脐。或者，如果你介于两者之间，介于心和头之间，那么也很难到达肚脐。一旦你被肚脐吸引，你就会突然超越了心。你已经陷入了肚脐中心，这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











这就是为什么祈祷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说：“爱就是上帝。”这并不完全正确，但爱就是门。如果你深深地爱上了任何人，无论谁。。。爱很重要；爱的对象并不重要。如果你深深地爱着任何人，爱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头脑中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只是心在运转，那么这种爱就会变成祈祷，你的爱人或爱你的人就会变成神圣。



真的，心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爱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变得神圣。它可能不会被证明是非常持久的，也可能不是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情，但在那一刻，爱的人或被爱的人变得神圣。头脑迟早会毁掉整个事情，因为头脑会进来并试图管理一切。即使是爱情也必须管理。一旦头脑获得管理，一切都会被摧毁。



如果你能在没有头脑管理的情况下坠入爱河，你的爱注定会变成祈祷，你心爱的人也会成为门。你的爱会让你集中在心里——一旦你集中在心，你就会自动陷入肚脐深处。



第五个技巧：



卸下思想，保持在中间——直到。



只有这么多经文。就像任何科学经典一样，它很短，但即使是这几句话也能彻底改变你的生命。卸下思想，保持在中间——直到。



保持在中间。。。佛祖在这段经文上发展了他的全部禅修技巧。他的道路被称为MAJHIM NIKAYA——中间道路。佛祖说：“永远保持在中间——在一切事上。”



一位Shrown王子开始了修行，佛祖接纳他为僧。这位王子是一个罕见的人，当他出家为僧时，他的整个王国都感到惊讶。王国简直不敢相信，人民简直不敢相信Shrown王子会成为一个僧人。从来没有人想象过，因为他是个世俗的人——沉溺于一切，沉溺于极端。酒和女人是他的全部环境。



突然佛祖来到镇上，王子去见他，进行一次DARSHAN——一次精神上的邂逅。他拜倒在佛祖的脚下，说：“求你指引我，我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些和他一起来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太突然了。于是他们问佛祖：“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奇迹。



Shown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他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我们任然无法想象Shown会加入僧团，那么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些什么。“



佛说：“我没有做任何事。思想很容易从一个极端移动到另一个极端。这就是思想的方式——从一个极端移动到另一端。所以Shown没有做新的事情。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你不知道思想的法则，所以你会大吃一惊。”










思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思想的方式。因此，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一个疯狂追求财富的人放弃一切，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骗子。我们想，“真是一个奇迹！”但这并不是什么——只是普通的法则。一个对财富并不疯狂的人不能被期望放弃，因为只有从一个极端你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像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因此，一个追求财富、疯狂追求财富的人，会疯狂反对它，但这种疯狂会一直存在——这就是思想。一个只为性而活的人可能会成为独身主义者，可能会进入孤立，但这种疯狂仍将存在。以前他只为性而活，现在他只为反对性而活——但态度和方法保持不变。



因此，BRAHMACHARI，一个独身主义者，并不是真正超越性；他的整个思想都是性导向的。




他反对，但不能超越。超越的道路总是在中间，而不是在极端。所以佛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有奇迹发生。



这就是思想的运作方式。“



Shown变成了一个乞丐，一个僧人。他成为了一个比丘，一个和尚，很快其他的佛弟子观察到他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佛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裸体，但Shown变成了裸行僧。佛教并不主张裸体。佛说：“这只是另一个极端。”



有些人为了衣服而活，就好像这就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一些人变得赤裸——但他们都相信同一件事。佛从来没有主张过裸体，但是Shown变成了裸行僧。他是佛祖唯一一个裸体的弟子。他变得非常自虐。佛祖允许僧人每天吃一顿饭，但Shown只在隔日吃一顿。他变得非常瘦。当所有其他的门徒都会坐在树下冥想时，在树荫下，他永远不会坐在任何一棵树下。他总是待在烈日下。他是一个美丽的男人，有一个非常棒的身体，但不到六个月，没有人能认出他是同一个人。他变得丑陋、黝黑、焦灼。



一天晚上，佛祖来到他跟前问他：“Shown，我听说你当王子的时候，在入会之前，你经常演奏维埃纳琴，一种西塔琴，你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所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维埃纳琴的绳子很松，会发生什么？Shown说：“如果琴弦很松，就不可能有音乐。”。然后佛说：“如果琴弦很紧，太紧了，会发生什么？”？“



Shown说：“那么音乐也无法产生。琴弦必须在中间——既不松散也不太紧，正好在中间。”Shown说道：“演奏维埃纳琴很容易，但只有大师才能把琴弦调正，在中间。”



佛说：，“在观察了你六个月之后，我想对你说的是，在生活中，音乐也只有在琴弦不松散也不太紧，而在中间状态时才会出现。所以弃绝很容易，但只有大师知道如何在中间。每件事都有两个极端，但你要在中间。“






但思想是非常疏忽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文上说，解放思想，卸下思想。。。你会听到，你会理解，但思想不会。思想总是会选择极端。



极端对思想有一种迷恋。为什么？因为在中间，思想就会死亡。



看看钟摆：如果你有一个旧钟，看看钟摆。如果钟摆走到极端，它可以持续来回移动一整天。



当它向左移动时，它正在积聚向右移动的动力。当它向右移动时，不要认为它正在向右移动——它正在积累向左移动的动力。所以极端是从右向左，从右向左。



让钟摆保持在中间，那么整个动量就失去了。那么钟摆就没有能量了，因为能量来自一个极端。然后那个极端把它扔到另一个极端，然后又一次，它是一个圆圈。。。钟摆继续运动。让它在中间，整个运动就会停止。



思想就像一个钟摆，每天，如果你观察，你就会知道这一点。



你在一个极端上决定了一件事，然后又转到了另一个极端。你很生气；那你就后悔了。你决定，“不，这就够了。现在我再也不会生气了。”但你没有意识到极端。



“从不”是一个极端。你怎么这么确定自己永远不会生气？你在说什么？再想想——从来没有？然后回到过去，记住你有多少次决定“我永远不会生气”。当你说“我永远都不会生气”时，你不知道通过生气你已经积累了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动力。



现在你感到后悔，你感觉很糟糕。你的自我形象受到了干扰和动摇。



现在你不能说你是个好人，不能说你有宗教信仰。



你一直很生气，一个信教的人怎么会生气？一个好人怎么会生气？所以你后悔要重新获得你的善良。至少在你自己的眼中，你可以感到自在——你已经悔过了，你已经决定不再愤怒了。动摇的形象又回到了过去的现状。现在你感到安心了，你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但是说“现在我再也不会生气了”的人会再次生气。当你再次生气时，你会完全忘记你的忏悔，你的决定——一切。



在愤怒之后，决定会再次到来，忏悔会到来，你永远不会感觉到它的欺骗。这一直都是如此。



思想从愤怒走向忏悔，从忏悔走向愤怒。要停留在中间。










不要生气，也不要忏悔。如果你一直很生气，那么请至少这样做：



不要忏悔。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停留在中间。你说：“我发怒了，我是坏人，是暴力的人。我发怒了。我就是这样。”但你不可忏悔；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留在在中间。如果你能留下来，你就不会再积聚动力，再生气的能量。



所以这段经文说，卸下思想，保持在中间——直到。UNTIL是什么意思？直到你爆炸！一直呆在中间直到思想死亡。一直呆在中间直到没有思想。



所以，卸下思想，保持在中间——直到没有思想。如果思想处于极端，那么中间就没有思想。



但这是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它看起来很容易，看起来很简单；看起来好像你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忏悔，你会感觉很好。试着这样做，然后你就会知道，当你生气的时候，思想会坚持忏悔。



丈夫和妻子继续争吵，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有调解、顾问和伟人在教他们如何生活和爱，但他们仍在争吵。弗洛伊德第一次意识到，无论何时你处于爱中——所谓的爱——你也处于仇恨中。早上是爱，晚上是恨，钟摆继续摆动。每一个丈夫，每一个妻子都知道，但弗洛伊德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弗洛伊德说，如果一对夫妻停止了争吵，就要知道爱已经死了。



没有仇恨和争斗的爱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对从未争吵过的情侣，不要认为这是理想的情侣。这意味着根本没有感情。他们是平行生活的，但不是彼此平行。它们是平行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相遇，甚至不会战斗。他们只是单独在一起--平行。



思想必须转向相反的方向，所以心理学现在给出了更好的建议。



这个建议更好、更深入、更彻底。它说，如果你真的想用心去爱，那么不要害怕争斗。其实，你必须真正地战斗，这样你才能走向真爱的另一个极端。所以，当你和你的妻子吵架时，不要回避；否则爱情也会被回避。当战斗的时间到了，战斗到最后



到了晚上，你将能够去爱：思想将积聚动力。世俗的爱情不可能不经斗争而存在，因为它是思想的运动。只有非思想的爱才能不经斗争而存在，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个佛爱。。。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佛来爱你，你会感觉不好，因为这里面没有错。它会很甜，很甜，也很无聊，因为乐趣来自战斗。佛不会生气，他只能爱。你不会感觉到他的爱，因为你只能感觉到相对的；你只能在对比中感受到它。



当佛祖十二年后回到家乡时，他的妻子不愿来接他。除了他的妻子，全城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迎接他。佛祖哈哈大笑，对他的大弟子阿难说：“耶输陀罗没有来，我很了解她，她似乎还爱着我。她很骄傲，也很受伤。我原以为十二年很长，她现在可能已经不爱了，但她似乎还在爱——还很生气。”。








她不来接我。我得去她家了。“



于是佛祖去了。阿难和他在一起；这是阿难的一个条件。当阿难拜师时，他向佛祖提出了一个条件，佛祖同意了，他将永远与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堂兄，所以佛祖不得不让步。



阿难跟着他进了屋，进了宫，所以佛说：“至少在此，你留下来，不要和我一起进去了，因为她会生气的。十二年后我要回来了，我当年甚至没有告诉她就跑了。她仍然很生气，所以不要和我来；否则她会觉得我甚至不允许她说任何话。她一定想说很多话，所以会让她生气，不要和我一起。”



佛祖进去了。当然，耶输陀罗像一座火山。她爆发了，爆炸了。她开始哭啊哭啊说。佛祖在那里等着，渐渐地，她冷静下来，意识到佛祖一句话也没说。她擦了擦眼睛，看着佛祖，佛祖说：，“我来这里是想说，我得到了一些东西，我知道了一些，我实现了一些。如果你变得冷静，我可以给你一些信息——我已经领悟的真理。我等了这么久，是为了让你能够得到宣泄。十二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你一定受过很多伤，你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预料到了这一点。”。



这表明你仍然爱着我。但在这份爱之外还有一种爱，只有因为这种爱，我才会回来告诉你一些事情。“



但是耶输陀罗感觉不到那种爱。很难感觉到它，因为它太安静了。它是如此的宁静，仿佛不在。当思想停止时，一种不同的爱就会发生。但这种爱没有相反的一面。当思想停止时，真的，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相反的面。思想总是有相反的一面，思想像钟摆一样移动。



这段经文非常美妙，奇迹也可能通过它而出现：解放思想，保持在中间——直到最后。



试试看吧。这段经文是为你的整个生命而作的。你不能有时候练习，你必须无时无刻地意识到。做事、走路、吃饭、恋爱、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在中间。至少尝试一下，你会感觉到某种平静在发展，一种宁静向你袭来，一种安静的中心在你里面生长。



即使你没有成功地完全处于中间，也要努力在中间。渐渐地，你会感觉到中间的含义。无论是什么情况——仇恨还是爱，愤怒还是忏悔——都要记住两极对立，并保持在两者之间。迟早你会偶然发现确切的中间点。



一旦你知道了，你就再也不会丢失它，因为这个中间已经超越了你的思想。



这个中间点就是灵性的全部含义。



结束





=======================================================





第12章：超越思想找到源头



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



问题1昨晚你说过，随着开悟的黎明到来，两只眼睛之间，第三只眼睛的空间变得包罗万象。前几天你说所有开悟的人都以肚脐为中心，还有一天你解释了脊椎中间的银绳。因此，我们知道了作为人的根性的三个基本事物。请解释这三个事物的相对意义和相对功能：肚脐中心、第三只眼和银绳。



关于这些中心，需要理解的基本点是：无论何时你处于中心，当你处于中心的那一刻，无论是什么中心，你都会掉落到肚脐。如果你以心为中心，心是无关紧要的——回到集中是它的意义。



或者，如果你以第三只眼为中心，第三只眼就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你的意识是以中心为中心的。因此，无论你集中在哪里，一旦你集中——在任何地方——你都会落到在肚脐。



基本的存在中心是肚脐，但你的功能中心可能在任何地方。



从那个中心你会自动掉落。没有必要去想。这不仅仅是心脏中心或第三只眼中心的问题。如果你真的以理智为中心，在头脑中，你也会掉落在肚脐的中心。



集中是一件事，但很难在理智和头脑中集中。存在问题。心的中心是建立在爱、信仰和臣服的基础上的。头脑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的。



完全消极是不可能的；完全怀疑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因为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发生。有时，如果你的怀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什么都不相信，甚至怀疑的心也不相信，如果怀疑指向了怀疑自己，一切都变成了怀疑，那么你会立即陷入肚脐中心。但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



信任更容易。你完全信任比完全怀疑更容易。你可以说“是”比说“不”更容易。所以，即使你以头脑为中心，“集中”也是最基本的：你会掉入你的生命根源。所以要集中在任何地方。脊椎可以；心可以；头部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找到身体的其他中心。



佛教徒谈论九个脉轮——身体中的九个动态中心。印度教徒谈论七个脉轮——身体中的七个动态中心。西藏人谈论身体的十三个中心。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



身体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物。例如，Tantra使用性中心作为中心。











Tantra的工作方式是将你的意识完全带入其中。性中心可以。



道教以大脚趾为中心。将你的意识向下移动到大脚趾；留在那里，忘记整个身体。让你的整个意识移到脚趾。这就行了，因为实际上，你所关注的是无关紧要的。你正在集中注意力——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的发生是因为集中，而不是因为集中在哪——记住这一点。中心不重要，集中才重要。



所以不要感到困惑，因为在这么多方法中，在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将使用许多中心。不要对哪个中心更重要或哪个是真实的感到困惑，任何中心都会这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如果你经常想着性，那么选择性中心是件好事。使用它，因为你的意识是自然流向它的——那么最好选择它。但社会观念导致选择性中心变得很困难。这是最自然的中心之一；你的意识在生物学上被它吸引。为什么不利用这种生物力量来实现内在的转变呢？让它成为你的中心。



但社会环境、性压抑的教导、道德说教，都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你已脱离性中心。真的，我们真实自我的形象排除了性中心。



想象一下你的身体：你会把你的性器官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他们的性器官与他们不同，性器官不是他们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隐藏，如此多的变得无意识。



如果有人来自太空，来自其他星球，他看到你，他将无法想象你有任何性中心。如果他听了你的谈话，他将无法理解性之类的东西的存在。如果他在你的社会里，在正式的世界里，他不会知道任何类似性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创建了一个分隔。障碍就在那里，我们切断了性中心与我们自己的联系。真的，因为性，我们把身体一分为二。在我们心目中，“高”的意思是“高”，“低”的意思就是“低”——这是被谴责的。所以“低”不仅仅是关于下半部分位置的一些信息，它也是一种评估。你自己并不认为下半身就是你。



如果有人问你，“你身体在哪里？”你会指着你的头，因为那是最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婆罗门会说：“我们是头，而首陀罗，贱民，他们是脚。”脚比头低。真的，你是头，脚和其他部分只属于你，它们不是你。为了进行这个划分，我们把衣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半身的，另一部分是下半身的。



这只是把身体一分为二。存在着微妙的分歧。



下半身不是你的一部分。它挂在你身上——那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很难使用性中心来集中。但如果你能使用它，那是最好的，因为从生物学上讲，你的能量正朝着这个中心流动。集中注意力。



每当你感到任何性冲动时，闭上眼睛，感受你的能量流向性中心。










让它成为一种冥想；感觉自己处于性中心。然后你会突然感觉到能量的质量发生了变化。性将消失，性中心将变得明亮、充满活能量和活力。你会在这个中心感受到生命的巅峰。



如果你处于中心状态，那么在那一刻，性真的会被完全遗忘。从性中心，你会感觉到能量在全身流动，甚至超越身体进入宇宙。如果你完全集中在性中心，你会突然被甩到你的基本根，肚脐。Tantra使用了性中心，我认为Tantra是人类转变的最科学的方法之一，因为使用性是非常科学的。当思想已经向它流动时，为什么不把这种自然流动作为一种载体呢？



这就是Tantra和所谓道德家教义的根本区别。卫道士教师永远不能利用性中心进行改造——他们很害怕。



一个害怕性能量的人真的会发现很难改变自己，因为他在逆流而行，不必要地逆流而行。



它很容易随着河流流动，只是漂着。如果你能在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漂浮，你可以用这个中心来居中。



任何中心都可以。你可以创建自己的中心。。。不需要传统。所有的中心都是装置——用于定心的装置。当你集中时，你会自动下降到你的肚脐。一个集中的意识会回到最初的源头。



第二个问题：



问题2 佛陀激发了大量的人成为僧侣——要饭的僧侣，远离社会、商业和政治。佛本人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这种修道生活似乎是世俗生活的另一个极端。这似乎不是中间路线。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将很难理解，因为你不知道世俗生活的另一端是什么。生命的另一端永远是死亡。有的老师说自杀是唯一的途径。不仅在过去；即使是现在，也有思想家说生命是荒谬的。如果生命本身没有意义，那么死亡就变得有意义。生和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与生相反的就是死。



试着去理解它。它会帮助你找到自己的路。



如果死亡与生命截然相反，那么思想很容易走向死亡——而且它确实发生了。当有人自杀时，你有没有观察到自杀的人过于依恋生活？只有那些过于执着于生活的人才能自杀。



例如，你过于依恋你的丈夫或妻子，你认为没有他或她你就无法生活。然后丈夫或妻子死了，你就自杀了。思想已经转移到了另一端，因为它太依恋生活了。当生活受挫时，思想可以转移到另一端。



自杀有两种类型——突然自杀和渐进式自杀。你可以通过退出生活、切断自己的联系、逐渐切断你在生活中的停泊处、慢慢地、逐渐地死去来逐渐自杀。













在佛祖的时代，有一些学校宣扬自杀。这些都是与生命和世俗生活的真正对立。有些学校教导说，自杀是摆脱这种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无稽之谈的唯一途径，是摆脱这种痛苦的唯一途径。“如果你还活着，你就必须忍受痛苦，”他们说，“在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办法超越痛苦。所以自杀，毁灭自己。”当你听到这句话时，这看起来太极端了，但要试着深入理解它。



它有一些意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对人类思想进行了四十年的持续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是不可能幸福的。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长的研究之一。心灵运作的方式本身就造成了痛苦，所以最多可以选择更少的痛苦或更多的痛苦。不能选择没有痛苦。如果你调整一下心态，你就会不那么痛苦，仅此而已。看起来很绝望。



存在主义者——萨特、加缪和其他人——说生命永远不可能是幸福的。生命的本质是恐惧、痛苦和折磨，所以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勇敢地面对它，没有希望。你只能勇敢地面对它，仅此而已——没有希望。这种情况是没有希望的。加缪问道：“好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自杀呢？如果生活中没有办法超越，为什么不离开这一切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角色说：“我正试图找出你的上帝在哪里，只是想把入场券——通往生命的入场券还给他。我不想在这里。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是非常暴力和残忍的，”这个角色说，“因为他不问我就把我塞进了世界。这从来都不是我的选择。为什么我活着却没有选择？”



佛祖的时代有许多学派。



佛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智力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例如，有阿吉特凯西坎保（Ajit Kesh Kambal）。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很难围绕那些宣扬自杀的人建立追随者。因此，Ajit Kesh Kambal周围不存在任何教派，但他五年来一直表示，自杀是唯一的途径。



据记载，有人问阿吉特，“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自杀？”他说，“只是为了传教，我必须忍受生活。我有一个信息要给世界。如果我自杀了，谁来传教？谁来教这个信息？只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我在这里。否则，生活就不值得过下去。”这是生命的另一个极端，我们所谓的生命。



佛祖是中间的道路。佛祖说，没有死也没有生。这就是桑雅生sannyas的意思：既不是对生活的依恋，也不是排斥，只是在中间。所以佛祖说桑雅生只是在在中间。桑雅生不是对生命的否定。相反，桑雅生是对生与死的否定。当你既不关心生也不关心死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圣人。



如果你能看到生与死的两极对立，那么佛陀的入道只是进入中道。所以桑雅生并不是真正的反对生命。如果他是，那么他就不是桑雅生。而是个神经质的人；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一个桑雅生有一个非常平衡的意识——在在中间的衡。



“如果生命是痛苦的，”思想说，“那就去另一端。”但对佛教徒来说，生命是痛苦，因为你处于极端。这就是佛教的观点：生命是一种痛苦，因为它处于一个极端，死亡也将是一种苦难，因为它是另一个极端。幸福就在中间；幸福就是平衡。



桑雅生是一种平衡的存在——既不倾向于右也不倾向于左，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只是在中间——沉默，无动于衷，不选择这个也不选择那个，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保持在中间。



所以不要选择死亡。选择是痛苦的。如果你选择了死亡，你就选择了痛苦，如果你选择生命，你就选了痛苦，因为生和死是两个极端。记住，它们是一件事的两个极端。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两个，只有一个东西有两极：生和死。



如果你选择其中一个，你将不得不与另一个极端对抗。这造成了痛苦，因为死亡隐含在生命中。如果不选择死亡，你就无法选择生命。你怎么能？当你选择生命的那一刻，你就选择了死亡。这会造成痛苦，因为由于你选择了生命，死亡就会在那里。

你选择了快乐：同时，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选择了不快乐，因为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选择了爱，那么你就选择了恨。



另一种是内在的；它就藏在那里。选择爱的人会受苦，因为那时他会恨——当他开始恨的时候，他会受苦。



不要选择，要在中间。中间是真理。一端是死亡，另一端是生命。但这种能量在这两者之间移动，在中间，这就是真理。



不要选择，因为选择意味着选择一件事来对抗另一件事。处于中间意味着没有选择。然后你就超脱了。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就不会痛苦。



人因选择而痛苦。不要选择。就这样！这很艰巨，看起来不可能——但尝试一下。当你有两个对立的时候，试着在中间。渐渐地，你会知道这种体会，这种感觉，一旦你知道了如何处于中间的感觉——这是一件微妙的事情，非常微妙，是生命中最微妙的事情——一旦你有了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你，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痛苦。那么你的存在就没有痛苦。



这就是桑雅生的意思：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存在。但是，要想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存在，你就必须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存在，所以在中间。佛祖第一次有意识地尝试创造一条始终处于在中间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







问题3，让我们了解心脏中心开启和发展的实践要点。



第一点：努力做到无头。想象自己是无头的；无头地移动。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却是最重要的练习之一。试试看，你就会知道。走路，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头脑。一开始只是“好像”。这会很奇怪。当你有一种没有头脑的感觉时，这将是非常奇怪和离谱的。但渐渐地，你会在心里安定下来。



有一条定律。。。你可能已经看到盲人有更敏锐的耳朵，更有音乐的耳朵。盲人更有音乐性；他们对音乐的感情更深。为什么？



通常穿过眼睛的能量现在无法穿过眼睛，所以它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它通过耳朵移动。



盲人对触觉有更深的敏感度。如果一个盲人触摸你，你会感觉到不同，因为我们通常通过眼睛触摸来完成很多工作；我们用眼睛互相触摸。盲人不能通过眼睛触摸，所以能量通过他的手移动。盲人比任何有眼睛的人都敏感。有时可能不是这样，但通常是这样。如果一个中心不在，能量就会从另一个中心开始流动。



所以，试试我所说的这个练习——无头练习——突然你会感觉到一件奇怪的事情：这将是你第一次处于心上。无头行走。坐下来冥想，闭上眼睛，简单地体会没有头脑。体会，“我的头消失了。”一开始只是“好像”，但渐渐地，你会觉得头真的消失了。当你感觉到你的头消失了，你的中心会立刻掉到心上。你将通过心而不是头脑来看待这个世界。



当西方人第一次到达日本时，他们无法相信日本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信他们是通过腹部思考的。如果你问一个日本孩子——如果他没有接受西方教育——“你的想法在哪里？”他会指着他的肚子。



几个世纪过去了，日本一直过着没有头脑的生活。这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我问你，“你的想法在哪里？”你会指向头部，但日本人会指向腹部，而不是头部。日本人头脑更加冷静、安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打乱了，因为西方思想已经传播到了一切。现在没有东方了。只有在这里和那里的一些像岛屿一样的人身上，东方才存在。东方基本就消失了；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西方的。



试试无头。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沉思。



看着你的眼睛，感觉你是用心在看。到那时，心的中心将开始发挥作用。当心发挥作用时，它会改变你的整体性格、整体结构和整体模式，因为心有自己的方式。






所以，第一件事：尝试无头。其次，要更有爱，因为爱不能通过头脑发挥作用。要更有爱！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坠入爱河时，他会失去理智。人们说他疯了。如果你没有疯，就没有恋爱，那么你就不是真的恋爱了。脑袋一定要丢了。如果大脑在那里，不受影响，正常运作，那么爱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爱，你需要心而不是大脑来运作。这是心的功能。



碰巧，当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坠入爱河时，他会变得愚蠢。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在做多么愚蠢，多么糊涂。他在干什么？然后，他把自己的生命分为两部分。他制造了一个分裂。心变成了一件无声的、亲密的事情。当他搬出自己的房子时，他就搬出了自己的心。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头脑导向的，只有当他有爱的时候，他才会发自心。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通常不会发生。



我住在加尔各答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妻子告诉我：“我只有一个问题要告诉你。你能帮我吗？”



所以我说：“问题出在哪里？”



她说：“我丈夫是你的朋友。



他爱你，尊重你，所以如果你对他说些什么，可能会有所帮助。“



所以我问她：“该说什么？告诉我。”她说：“即使在床上，他仍然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不是一个爱人、朋友或丈夫。他是一名24小时的高等法院法官。”



这很难，很难从你的基座上下来。它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态度。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那么你躺在床上时也将是一个商人。很难容纳两个人，也不容易完全、立即、随时改变你的模式。这很难，但如果你恋爱了，你就必须从头上下来。



因此，为了这个冥想，试着变得越来越有爱。当我说要更有爱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改变你们关系的质量：让它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仅和你的妻子、孩子或朋友在一起，而且对生命也要变得更有爱。



这就是为什么马哈维亚和佛陀谈论非暴力的原因。这只是为了创造一种热爱生命的态度。



当马哈维亚移动、行走时，他甚至不会杀死蚂蚁。为什么？其实，蚂蚁不是他所关心的。他正在从头到脚地创造一种热爱生命的态度。你的关系越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所有的关系——你的心中心就越能发挥作用。



它将开始运作；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心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头脑永远不会那样看——这对头脑来说是不可能的。头脑只能分析！心会合成；头脑只能解剖、划分——这是一种划分。只有心才能达成统一。







当你能透过心去看的时候，整个宇宙看起来就像一个整体。当你通过头脑接近时，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原子。没有统一，只有原子和原子。心给人一种统一的体验，它结合在一起，最终的合成就是上帝。如果你能透过心看，整个宇宙看起来就像一个。这种一体性就是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永远找不到上帝。不可能找到，因为所采用的方法永远无法达到最终的统一。科学的方法就是理性、分析、划分。所以科学涉及分子、原子、电子。。。他们会继续分裂，但他们永远无法实现整体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能用头看的。



所以要更有爱。记住，无论你在做什么，爱的品质都必须存在。这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记忆。你走在草地上——感觉草地是有生命的。每一叶片都和你一样有生命力。



圣雄甘地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住在尚蒂·尼基坦。



看看他们不同的方式！甘地的非暴力行为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总是推理，理性地思考。他思考，他挣扎，他思考，思考，然后得出结论；他进行了实验，然后得出结论。如果你读过他的自传，你会记得他把这本书命名为《真理实验》。“实验”这个词本身就是科学的，当然是一个实验室的词。



他和诗人拉宾德拉纳特住在一起，两人都去花园里散步。



这片土地是绿色的，充满活力，所以甘地对拉宾德拉纳特说：“到草坪上去吧。”



拉宾德拉纳特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在草坪上行走。每一片叶片都和我一样有活力。我不能跨过一个如此有活力的现象。”



拉宾德拉纳特不是一个非暴力的传教士——一点也不。他从未谈论过非暴力，但他的做法是发自内心的。他摸着草。甘地思考了一下他说的话，然后回答说：“你说得对。”这是一种思维方法。



要有爱心。即使在做任何事情，也要有爱。如果你坐在椅子上，要有爱心。摸摸椅子；有一种感恩的感觉。这把椅子使你感到舒适。感受触摸，爱它，有一种爱的感觉。椅子本身并不重要。如果你在吃饭，要吃得有爱心。



印度人说食物是神圣的。意思是，当你吃的时候，食物给了你生命、能量和活力。



要心存感激，要热爱它。通常我们吃得很厉害，好像我们在杀死什么，而不是像我们在吸收——好像我们在杀人。或者你很冷漠地继续往肚子里扔东西，没有任何感觉。带着感激之情，深情地触摸你的食物：这就是你的生命。










接受它，品尝它，享受它。不要漠不关心，不要暴力。



由于我们的动物血统，我们的牙齿非常暴力。动物没有其他武器；指甲和牙齿是他们唯一的暴力武器。你的牙齿基本上是一种武器，所以人们继续用牙齿杀戮——他们杀死自己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暴力，你就越需要食物。



但食物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继续吸烟或嚼口香糖。这就是暴力。你喜欢它，因为你在用牙齿杀死一些东西，用牙齿研磨一些东西，所以一个人可以嚼口香糖或槟榔。这是暴力的一部分。做任何你正在做的事，但要有爱心。不要漠不关心。然后你的心的中心将开始运作，你将深入心。



第一：尝试无头。第二：尝试有爱。第三：变得越来越有美感——对美、对音乐、对所有触动心灵的东西都敏感。如果这个世界能够更多地训练用于音乐，更少地训练于数学，我们将拥有更好的人性；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为诗歌训练头脑，而更少地为哲学训练头脑，我们就会拥有更好的人性。



因为当你在听音乐或演奏音乐时，不需要大脑，你就会从大脑中掉下来。



要更有美感，更有诗意，更敏感。你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诗人或伟大的画家，但你可以享受，你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些东西。没有必要成为毕加索。你可以自己粉刷房子；你可以画一些画。



不需要成为大师，一个阿劳丁·汗。你可以在家里玩一些东西；你可以吹笛子，不管多么业余。但要做一些与心有关的事情。唱歌，跳舞，做一些与心有关的事情。变得对心的世界更加敏感——不需要太多就能敏感。



即使是穷人也可能很敏感；财富是不需要的。你可能没有一个敏感的宫殿。如果你只是躺在海滩上，保持敏感就足够了。



你可以对沙子敏感，对太阳敏感，对海浪敏感，对风敏感，对树木敏感，对天空敏感。整个世界都在那里，让你对它敏感。试着变得更敏感，更活跃——更主动地敏感，因为整个世界都变得被动了。



你去电影院：别人在做什么，你就坐在那里看。屏幕上有人在爱，而你却在看。你只是一个偷窥狂——被动，死了，什么都不做。



您不是参与者。除非你是参与者，否则你的心中心将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有时候跳舞比较好。



你不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者——没有必要。无论多么尴尬，只要跳舞。这会给你心的感觉。当你在跳舞时，你的中心将是心；它永远不会在头脑。跳跃，像孩子一样玩耍。有时完全忘记你的名字，你的威望，你的学位。完全忘记它们；要像孩子一样。











不要严肃。有时把生活当作一种乐趣，心就会发展。心会聚集能量。



当你有一颗活着的心时，你的思想品质也会改变。然后你可以进入大脑，你可以通过大脑发挥作用，但大脑将变成一种工具——你可以使用它。然后你就不会受制于它，你可以随时离开它。那你就是主人了。心会给你一种主人的感觉。



还有一件事：你会知道你既不是头脑，也不是心，因为你可以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然后你就知道你是其他什么东西——X。如果你一直呆在脑子里，什么地方都不动，你就会和脑子产生共鸣。你不知道自己与它不同。这种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的运动会给你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有时你在心上，有时你在头上，但你既不是心也不是头。



这第三个意识点将把你带到第三个中心——肚脐。肚脐并不是真正的中心。那是你！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被发展，只能被发现。



第四个问题：



问题4你说西方心理学家现在说，在恋爱关系中最好不要避免争吵，当它来临时面对它会让爱更加强烈。然后你谈到了佛的中道，它排除了两个极端。对于那些还没有转换到两极之外的爱中的人来说，在你看来，哪种方式更适合爱人？


一些基本观点。首先，头脑的爱必然是在仇恨和爱的两极对立之间的运动。有了理智，二元性必然存在。所以，如果你用思想去爱一个人，你就无法逃离另一极。你可以隐藏它，可以压制它，可以忘记它——所谓的有教养的人总是这样做。但后来他们变得麻木、死亡。



如果你不能和你的爱人吵架，如果你不能生气，那么爱情的真实性就失去了。如果你压抑你的愤怒，压抑的愤怒会成为你的一部分，而压抑的愤怒不会让你完全释放在爱中。它总是在那里。



您扣留了它；你压制住了它。



如果我很生气，并且我压抑了它，那么当我爱的时候，压抑的愤怒就在那里，这会让我的爱死去。如果我在愤怒中不真实，我就不可能在爱中真实。如果你是真实的，那么你在这两方面都是真实的。如果你在其中一个方面不真实，那么你在另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在全世界所谓的教义、文明、文化中，它们已经使爱完全麻木了——以爱的名义，这一切都发生了。他们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生气——如果你生气，你的爱就是假的。然后不要打架，然后不要恨。”











当然，这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爱了，你怎么会恨呢？所以我们剪掉了仇恨的部分。但随着仇恨的部分被切断，爱变得死而无力。就好像你砍掉了一个人的一条腿，然后你说：“现在你能动了！现在你可以跑了，你可以自由跑了。”但你砍掉了他的一条腿，所以这个人不能动。



恨和爱是一种现象的两极。如果你消除了恨，爱就会死而无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家庭都变得死而无力。然后你就害怕放手。当你坠入爱河时，你不能因为害怕而完全放下。如果你完全放下，愤怒、暴力，隐藏和压抑的仇恨可能会出来。然后你必须不断地把它压下去。



在内在深处，你必须不断地与之抗争。在对抗它的过程中，你不可能是自然和自发的。然后你就摆出你爱的姿势。你假装，每个人都知道：



你的妻子知道你在假装，你也知道你的妻子在假装。



每个人都在假装。然后整个生活都变得虚假了。



为了超越思想，必须做两件事。首先，进入冥想，然后触摸你内在的无念。然后你会有一个不会有任何相反极端的爱。但在那种爱中，不会有兴奋，也不会有激情。这种爱将是无声的——一种深深的平静，甚至没有一丝涟漪。



一个佛，一个耶稣，他们也爱。但在那种爱中，没有兴奋，没有焦躁。焦躁来自相反的两极；兴奋来自截然相反的方面。两个对立的两极产生了张力。但是，佛的爱，耶稣的爱，是一种无声的现象，所以只有那些达到无思想状态的人才能理解他们的爱。



耶稣正在经过，中午天气很热。他累了，就在树下休息。他不知道这棵树是谁的。它属于抹大拉的玛丽亚，是个妓女。



她从窗户望去，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男人——有史以来最美丽的男人之一。她觉得自己被吸引了，而且不仅被吸引，她还感到兴奋。她出来问耶稣说：“到我家里来吧。



你为什么在这里休息？不客气。”耶稣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激情，爱，也就是所谓的爱。耶稣说：“下次，当我经过这里时又累了，我会来你家。”。但是现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我已经准备好再次出发了，所以谢谢你。“



玛丽亚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是罕见的。。。真的，她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人。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来找她。即使是国王也会来找她，而这个乞丐却拒绝了她。耶稣只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一个嬉皮士，他拒绝了她。于是马利亚对耶稣说：“你不能感觉到我的爱吗？这是一个爱的邀请。所以来吧！不要拒绝我。你心里没有爱吗？”



耶稣回答她说：“我也爱你，所有来假装爱你的人，其实都不爱你。”他说：“只有我才能爱你



他是对的。但这种爱有着不同的品质。那种爱没有截然相反的对比。因此，紧张感消失了，兴奋感消失了。他的爱不兴奋，也不狂热。爱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存在状态。






超越思想；达到无念的境界。爱就会绽放，但这种爱并没有对立面。超越思想，不与任何东西对立。思想之外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在思想中，一切都被一分为二。但如果你在思想里，那么真实总比虚假好。



所以，当你对你爱的人或爱你的人感到愤怒时，要真实。当你愤怒的时候要真诚，然后不要压抑，当爱的时刻到来，当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时，你会有一种自发的流动。因此，对于思想来说，把战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思想在两极对立中工作的动力。所以，在愤怒中要真实，在战斗中要真实；那么你的爱也会是真实的。



所以对于情侣们，我想说：要真实。如果你真的是真实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就会发生。你会厌倦在两极对立中移动的无意义和荒谬。但要真实；否则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一个压抑的头脑永远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被两极对立所束缚。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生气，他从来没有真的爱，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思想体验。



因此，我建议要真实。不要虚伪。要真实！真实也有其美。当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你的爱人会理解的——真正的生气。只有虚假的愤怒或虚假的不愤怒是不能被原谅的。只有假面是不能原谅的。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么你在爱中也会是真实的。



真正的爱会补偿你，通过这种真实的生活，你会感到厌倦。你会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只是一个从一个极点移动到另一个极点的钟摆。



你们会感到无聊，然后你们才能决定超越思想，超越极性。



做一个真实的男人或者做一个真实的女人。不允许任何虚伪；不要假装。



真实地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是好的。接受其实是一种练习，一种训练。



接受吧！接受愤怒，接受爱和恨。记住一件事：永远不要虚伪。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爱，那就说你没有感觉到爱。不要假装；不要试图表现出你的爱。如果你生气了，就说你生气了。



会有很多痛苦，但要接受它。通过这种痛苦，一种新的意识诞生了。你会意识到仇恨和爱的全部无稽之谈。你讨厌这个人，也爱同一个人，然后你继续在一个圆圈里移动。这个圆圈对你来说会变得非常清晰，只有在接受中才会变得非常清晰。



不要逃避痛苦。你需要真正的痛苦。这就像一把火：它会把你烧了。所有虚假的都会燃烧，所有真实的都会存在。这就是存在主义者所说的真实性。做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你就不会再出现在思想中了。不做作，你就会为生命而活。



你会厌倦二元性。但是，除非你真的在二元性中，而不是假装，否则你怎么会对二元性感到厌倦呢？然后你就会知道，所谓的思想之爱不过是一种疾病。



你有没有发现情人睡不着？他不舒服——他焦躁。如果你检查他，他会表现出许多异常的症状。这种爱，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和身体之爱，其实是一种疾病，但是人一直被占据——这就是它的功能。否则，你会感到空虚，就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做一样。你的整个生命看起来都是空虚的，所以爱是填补它的好方法。



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所以任何属于思想的东西都将是一种疾病。



只有超越思想，在你没有二元性的地方，在你是一体的地方，才有不同的爱之花。耶稣称之为爱，佛祖称之为慈悲，你怎么称呼它都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种爱的可能性，它没有对立面，但只有当你超越时，它才能到来。更重要的是，我建议你要真诚。在恨中，在爱中，在愤怒中，都要真实。在任何事情上，都要真实，真实，而不是假装，因为只有现实才能超越。你无法超越虚幻的事物。



结束






=======================================================





第13章：进入内在中心

经文：

18. LOOK LOVINGLY AT SOME OBJECT. DO NOT GO TO ANOTHER OBJEC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OBJECT – THE BLESSING.
18.懷著愛地看著某個客體。不要去到別的對象。就在此對象之中間處──賜福。

19. WITHOUT SUPPORT FOR FEET OR HANDS, SIT ONLY ON THE BUTTOCKS. SUDDENLY, THE CENTERING.
19.不靠腳或手的支撐，只以臀部來坐。突然間, 歸於中心了。

20. IN A MOVING VEHICLE, BY RHYTHMICALLY SWAYING, EXPERIENCE. OR IN A STILL VEHICLE, BY LETTING YOURSELF SWING IN SLOWING INVISIBLE CIRCLES.
20.在移動中的交通工具裏，藉由有節奏地擺動，體驗。或是在靜止的交通工具裡，藉由讓自己以緩慢無形的圓圈擺動著。

21. PIERCE SOME PART OF YOUR NECTAR-FILLED FORM WITH A PIN, AND GENTLY ENTER THE PIERCING AND ATTAIN TO THE INNER PURITY.
21.以一根針刺入你注滿甘露之形體的某個部分，並輕柔地進入這穿刺，於是達到內在的純淨。


人体是一种神秘的机制。它的运作是二维的。为了走向外部，你的意识通过感官与世界相遇，与物质相遇。但这只是你身体功能的一个方面。你的身体还有另一个维度：它引导你进入。如果意识向外，那么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物质；如果意识向内，那么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非物质的。



事实上，不存在分裂：物质和非物质是一体的。但这个现实——X——如果通过眼睛和感官来观察，就会看起来像物质。同样的现实，X，从内部看——不是通过感官，而是通过中心——看起来像是非物质。



现实是一个，但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它。一种是通过感官；另一个不是通过感官。所有这些居中的技巧实际上是把你带到一个感官不起作用的地方，在那里你超越了感官。



在我们进入技巧之前，必须先了解三件事。首先，当你透过眼睛看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到：它们只是用来看的开口。观看者在眼睛后面。透过眼睛看的东西不是眼睛。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闭上眼睛，仍然可以看到梦、愿景和图像。看者在感官后面；他通过感官走向世界。但如果你闭上你的感官，看者仍然在里面。



如果看者，这种意识，是集中的，他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当你意识到自己时，你就意识到了整体的存在，因为你和存在不是两个。但要意识到自己，就需要居中。我所说的“中心化”是指你的意识没有向多个方向分裂，你的意识不会移动到任何地方，停留在自己身上。。。不动，扎根，没有任何方向，只是停留在那里：在。



留在家里看起来很困难，因为对我们来说，即使是这种关于如何留在家里的想法也会变成一种走出去的想法。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开始思考。思考内在，内在，也是我们的一种想法——每一种想法都属于外在，而不是内在，因为在最深处，你只是意识。



思想就像云朵。它们已经来到你身边，但它们不属于你。每一个想法都来自外界。



你不能在内在产生任何想法。每一个想法都来自外部；内在不可能产生思想。思想就像云朵向你袭来。所以，无论何时你在思考，你都不在——记住。思考就是向外。所以，即使你在思考内在、灵魂、自我，你也不在其中。










所有这些关于自己、关于内在、关于内在的想法都来自外在；它们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是简单的意识，天空般，没有云彩。



那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内在获得这种简单的意识？有些手段有用，因为直接你什么都做不了。需要一些手段，通过这些手段你可以被扔进去，扔到那里。这个中心总是需要一种间接的方法；你不能直接接近它。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因为这是非常基本的。



你在玩，然后你觉得很幸福，你说：“我感觉很开心，我很享受。一种微妙的幸福在后面。”有人在听你说话。他也追求幸福——每个人都是。他说：“那我就必须玩，因为如果通过玩能获得幸福，那么我就也能获得。”他也玩，但他直接关注的是幸福快乐和享受。幸福只是一种副产品。如果你完全沉浸在游戏中，全神贯注，幸福就会产生，但如果你一直专注于渴望幸福，什么都不会发生。



娱乐是开始。



你在听音乐。有人说：“我感到非常幸福。”但如果你一直直接关注幸福，你甚至听不进去。这种担忧、对幸福的贪婪将成为一种障碍。幸福是一种副产品，你不能直接抓住它。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你只能间接地处理它。做点别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不能直接做。



任何美丽的东西，任何永恒的东西都是如此微妙，如果你试图直接抓住它，它就会被摧毁。这就是技巧和手段的含义。这些技巧继续告诉你要做某事。你正在做的事情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显著的。但你的头脑必须关注做，关注技巧，而不是结果。结果会发生——这是必然发生的。



但它总是间接发生的，所以不要关心结果。关注技巧。尽可能彻底地去做，然后忘记结果。它会发生，但你可能会成为它的障碍。



如果你只关心结果，那么它永远不会发生。然后它变得非常奇怪。人们来找我说，“你说过，如果我们冥想，这会发生，但我们正在做，而这并没有发生。”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忘记了条件：你必须忘记结果，只有这样才会发生。



你必须全力以赴。你参与得越多，结果就越快。但它总是间接的。你不能对此咄咄逼人；这是一个微妙的现象；它不能被攻击。只有当你在其他地方专注时，它才会出现在你身上，以至于你的内心空间是空的。



这些技巧都是间接的。精神发生没有直接的技巧。



现在的技巧——第六种定心技术：



深情地看着某个物体。不要转到另一个对象。



在物体的中间——祝福。







我应该重复一遍：在某个物体上看起来很可爱。不要继续另一个。不要移动到其他对象。在这个物体的中间——祝福。深情地看着某个物体。。。爱是关键。你曾经深情地看着任何物体吗？你可能会说“是”，因为你不知道深情地看着一个物体意味着什么。你可能曾热切地看着一个物体——那是另一回事。这完全不同，完全相反。因此，首先是差异；试着去感受差异。



一张美丽的脸，一个美丽的身体——你看着它，你会觉得你在深情地看着它。但你为什么看着它？你想从中得到什么吗？那就是欲望，而不是爱。你想利用它吗？那就是欲望，而不是爱。



然后，你真的在思考如何使用这个身体，如何拥有它，如何让这个身体成为你幸福的工具。



欲望意味着如何利用某些东西来获得幸福；爱意味着你的幸福根本不在乎。真的，欲望意味着如何从中得到一些东西，爱意味着如何给予一些东西。他们截然相反。



如果你看到一张美丽的脸，你对这张脸感到爱，你意识中的直接感觉将是如何做一些事情让这张脸快乐，如何做一些事让这个男人或女人快乐。关心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别人。



在爱中，对方很重要；在欲望中，自己很重要。在欲望中，你在思考如何让对方成为你的工具；在爱中，你在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工具。在欲望中，你会牺牲对方；在爱中你会牺牲自己。爱意味着给予；欲望意味着得到。爱是一种臣服；欲望是一种侵略。



你的话语毫无意义。即使在欲望中，你也会用爱来说话。你的语言不是很有意义，所以不要上当受骗。向内看，然后你就会明白，你一生中从未深情地看着某人或某个物体。



要做的第二个区别是：这段经文说，在某个东西上寻找爱。真的，即使你深情地看着物体，不经意间，这个物体也会变成一个人。



如果你深情地看着它，你的爱是把任何东西变成一个人的关键。如果你深情地看着一棵树，这棵树就会变成一个人。



就在前几天，我和一位亲密的弟子Vivek交谈，我告诉她，当我们搬到新的道场时，我们会给每棵树命名，因为每棵树都是一个人。你听说过有人给树命名吗？没有人给一棵树起名字，因为没有人对它有爱。否则，一棵树就会变成一个人。然后它不仅仅是人群中的一个，它变得独一无二。



你给狗和猫起名字。当你给一只狗起名字，你叫它老虎或其他什么的时候，这只狗就变成了一个人。然后，它不仅仅是其他狗中的一只，它还有个性；你创造了一个人。每当你深情地看着某件事物，它就会变成一个人。



反之亦然。每当你用充满欲望的眼光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物体，一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好色的眼睛令人反感的原因——因为没有人喜欢变成一种东西。当你用好色的眼光看着你的妻子，或者用好色眼光看着任何其他女人或男人时，对方都会感到受伤。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正在把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一个死去的工具。你正在思考如何“使用”，结果这个人没了。这就是为什么好色的眼睛是令人厌恶的，丑陋的。当你带着爱看一个人时，另一个人就会被提升。



他变得独一无二。突然间，他变成了一个人。一个人是不可替代的；一件东西是可以替代的。“事物”是指可替换的事物；“人”是指不能被取代的人：不可能取代他或她。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一件东西不是独一无二的。



爱使一切变得独一无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爱，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除非有人深深地爱着你，否则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独特之处。你只是人群中的一个——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基准。你可以被替代。



例如，如果你是办公室的职员、学校的老师或大学的教授，你的教授身份是可以被替代的。另一位教授将取代你；他随时可以取代你，因为你只是一个教授。你有一个功能性的意义。



如果你是一名职员，别人很容易做这项工作。工作不会等你的。如果你此刻死了，下一刻就会有人取代你，这个机制就会继续。你只是一个数字——另一个数字就可以了。你只是一种工具。



但后来有人爱上了这位职员或教授。突然间，职员不再是职员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如果他死了，那么心爱的人就无法将他替换。他是无可替代的。然后整个世界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但相爱的人不可能是一样的。



这种独特性，作为一个人，是通过爱来实现的。



这段经文说：“深情地看着某个物体。”。它不区分物体和人。没有必要，因为当你深情地看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会变成一个人。会看上去发生了转变。



你可能没有也可能没有观察到当你驾驶一辆特定的汽车时会发生什么，比如菲亚特。有成千上万的菲亚特完全相似，但如果你爱上了它，你的车就会变得独一无二——一个人。它不能被替代；建立了一种关系。现在你感觉这辆车是一个人。如果出了问题。。。轻微的声音，你能感觉到。而且汽车很有脾气。你知道你的车的脾气——什么时候感觉好，什么时候感觉不好。汽车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



为什么？如果有一种爱的关系，任何东西都会变成一个人。如果有一种欲望的关系，那么一个人就会变成一个物品。这是人类能做的最不人道的行为之一——把某人变成一件物品。



深情地看着某个物体。。。那么该怎么办呢？当你深情地看着时，你该怎么办？第一件事：忘记自己。完全忘记自己！



看着一朵花，完全忘记自己。让花朵绽放；你完全不在了。感受花朵，一种深深的爱将从你的意识流向花朵。让你的意识充满一个想法——你如何帮助这朵花开得更绚烂，变得更美丽，变得更幸福。









你能做什么？



你能不能做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不相关的。你能做什么的感觉——这种苦恼，这种对你能做些什么让这朵花更美丽、更有活力、更开花的深深苦恼——才是关键。让这个想法回荡在你的整个存在中。让你身心的每一根纤维都感受到它。你会在狂喜中目瞪口呆，花朵会变成一个人。



不要转到其它东西。。。你不能转移。如果你处于爱中，你就不能转移。如果你爱这个群体中的某个人，那么你就会忘记整个人群；只剩下一个人。真的，你看不到其他人，你只看到一个人。



所有其他的都在那里，但它们是潜意识的——就在你意识的边缘。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只是影子；只剩下那个人。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只剩下那个人，所以你不能转移。



不要转移去另一个物体，留在一个物体上。留在一朵玫瑰，或者留在心爱的人的脸。保持爱，流动，只有一颗心，带着这样的感觉，“我能做些什么让所爱的人更快乐、幸福？”



在物体的中间——祝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不在，根本不关心自己，不自私，不考虑你的快乐和满足。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你只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对方已经成为你爱的中心；你的意识正在流向对方。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爱，你在想，“我能做些什么让所爱的人快乐？”在这种状态下，突然，在物体的中间——祝福。突然，作为一种副产品，祝福降临到你身上。突然间，你变得集中起来。



这看起来很矛盾，因为这段经文说要完全忘记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完全转向他人。据记载，佛陀一直说，无论何时祈祷，都要为他人祈祷，永远不要为自己祈祷。



否则祈祷就没用了。



一个人来到佛陀面前，他说：“我接受你的教导，但只有一件事很难接受。你说，每当我们祈祷时，我们都不必考虑自己，也不必问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我们必须说，‘无论我祈祷的结果是什么，都要把它分发给所有人。如果祝福发生了，就让它分发给每个人。’”



那人说：“这没关系，但我只能破例一次吗？不要给我的邻居，他是我的敌人。让这份祝福分发给所有人，除了我的邻居。”



头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佛说：“你的祈祷是无用的。除非你准备好给予一切，分配一切，然后一切都将属于你。”



在爱中，你会忘记自己。这看起来很矛盾：那么居中将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通过完全关心对方，关心对方的快乐，当你完全忘记自己，只有对方留在那里时，你突然充满了幸福——祝福。



为什么？因为当你不关心自己时，你就会变得空；内部空间被创建。当你的思想完全与他人有关时，你的内在就会变得无念。然后里面就没有思想了。然后这种想法——“我该怎么帮助别人？我该怎么创造更多的幸福？我该怎么让对方更快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真的，你无能为力。这种想法就停止了。你无能为力。你能做什么？如果你认为你能做到，那么你仍然在考虑自己——自我。有了爱的对象，一个人就会变得完全无助——记住这一点。每当你爱一个人，你都会感到完全无助。这就是爱的苦恼：一个人感觉不到自己能做什么。他想做任何事情，他想把整个宇宙交给爱人或被爱的人——但他能做什么？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这样或那样做，你仍然没有爱的关系。爱是非常无助的，绝对无助，而那种无助才是美，因为在那种无助中你是臣服的。



爱一个人，你会感到无助；恨一个人，你就能做点什么。



爱一个人，你是绝对无助的——因为你能做什么？你所能做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毫无意义；这永远都不够。什么都做不了。



当一个人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无助。当一个人什么都想做，却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时，思想就会停止。在这种无助中，臣服发生了。你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爱变成了一种深深的冥想。



真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需要其他冥想。但因为没有人爱，所以需要一百一十二种方法——甚至可能还不够。



前几天有人在这里。他对我说：“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第一次从你那里听说有一百一十二种方法。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但在某个地方，一种沮丧也出现了：只有一百一十二种方式？如果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对我不起作用，那么就没有一百一十三种吗？”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如果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对你不起作用，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因此，正如他所提议的，沮丧也伴随着希望。但实际上，方法是必要的，因为缺少基本方法。如果你能爱，就不需要任何方法。



爱本身是最伟大的方法，但爱是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爱意味着把你从你的意识中放出来，从你的我执呆的地方，转移在别人身上。


用别人代替自己意味着爱——就好像现在你不在，只有别人在。


让-保罗·萨特说别人是地狱，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因为对方只会给你制造地狱。但他错了，因为如果别人可以是地狱，别人就可以是天堂。如果你生活在欲望中，别人就是地狱，因为你正试图杀死那个人。你想把那个人变成一个物品。然后那个人也会做出反应，试图让你成为一个物品，这会造成地狱。


所以每一个丈夫和每一个妻子，他们都在为彼此制造地狱，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占有另一个人。只有物品可能被占有，人不可能。


你只能被人占有；你永远不可能占有一个人。一件东西可以占有，但你试图占有人。通过这种努力，人变成了东西。如果我把你变成一个东西，你会做出反应的。那我就是你的敌人。然后你会试图把我变成一个制造地狱的东西。


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然后突然意识到有人在从钥匙孔里偷窥。仔细观察发生了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你为什么对这个偷窥狂感到愤怒？他没有对你做任何事，只是偷窥而已。你为什么生气？他把你变成了一件东西。他在观察；他把你变成了一件东西，变成了一个物品。


这会让你感到不安。如果你走近钥匙孔并透过它看，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对方会受到严重打击、惊愕。就在刚才，他还是一个主体：他是观察者，而你是被观察者。现在他突然被抓住了。他被观察到在观察你，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件东西。


当有人在观察你时，你突然觉得你的自由受到了干扰和破坏。这就是为什么，除非你爱上一个人，否则你不能盯着看。这种凝视会变得丑陋而暴力——除非你恋爱了。如果你恋爱了，那么凝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你的凝视不会把对方变成一件东西。然后你可以直视眼睛；然后你可以深入对方的眼睛。你没有把他变成一件东西。相反，通过你的爱，你的看使他成为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情侣的凝视才是美丽的；否则的话，凝视是丑陋的。


心理学家说这是有时间限制的。你们都知道，观察一下，就会知道，如果一个人是陌生人，你可以盯着他的眼睛看多久。有时间限制。再过一会儿，对面就会生气。在公共场合看一眼是可以被赦免的，因为这看起来就像你只是无意瞥到，而不是在看。



看是很深刻的。如果我只是在路过时看到你，就不会建立任何关系。



或者我在路过，你看着我，只是路过——没有冒犯的意思，所以没关系。但如果你突然站起来看着我，你就会变成一个观察者。然后你的眼神会使我不安，我会感到被侮辱：“你在做什么？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东西。



这不是看起来的样子。“



正因为如此，衣服变得如此有意义。只有当你爱一个人时，你才能很容易地裸体，因为当你裸体的那一刻，你的整个身体就变成了一个物品。有人可以看着你的全身，如果他不爱你，他的眼睛会把你的全身、你的整个存在变成一个物品。但当你在爱中时，你可以裸体而不觉得自己是裸体的。相反，你希望裸体，因为你希望这爱的转化将你的整个身体转化为一个人。



每当你把某人变成一件东西时，这种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但如果你充满了爱，那么在充满爱的时刻，任何物体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祝福，这种现象。它发生了。



在物体的中间——祝福。突然间，你忘记了自己——对方就在那里。然后，当合适的时刻到来时，当你无我，绝对不在时，对方也会不在。在这两者之间，祝福发生了。这就是情侣们的感受。这种祝福也是因为一种未知的、无意的冥想。



当有两个相爱的人在这里，他们两个都不在了。一个纯粹的存在依然存在——没有任何我执，没有任何冲突。。。就像一次相融。在这种交融中，人感到幸福。认为是对方给予你幸福感是错误的推断。这种幸福感的到来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深度冥想的技巧。



你可以有意识地去做——当你有意识地做的时候，它会更深入，因为这样你就不会痴迷于这个对象。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感到幸福不是因为他或她，而是因为爱。为什么是因为爱？因为这个现象发生了——这段经文发生了。



但后来你变得痴迷了。然后你会想，因为A，因为A的亲近，因为A对你的爱，这种祝福才会发生。然后你想，“我必须拥有A，因为如果没有A在，我可能无法再次获得这种祝福。”



你变得嫉妒。如果其他人拥有A，那么他会很幸福，而你会感到痛苦，所以你想剥夺A被其他人拥有的所有可能性。A应该只有你拥有，因为你通过他瞥见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当你试图占有的那一刻，你就会破坏整个美和整个现象。



当爱人被占有时，爱就消失了。那么爱人就只是一件东西。



你可以使用它，但祝福永远不会再来，因为当对方是一个人的时候，祝福才会来。对方被创造了：你在对方身上创造了人，对方在你身上创造人。没有人是对象。两者都是主体的相遇——两个人相遇，而不是一个人和一件东西。



但当你占有的那一刻，这将变得不可能。思想会试图占有，因为思想是从贪婪的角度思考的：“有一天幸福发生了，所以它每天都要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必须占有。”但幸福的发生是因为没有占有。



幸福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对方，真的，而是因为你。记住这一点，幸福的发生是因为你。因为你如此专心于对方，幸福降临。









它可以发生在玫瑰上，也可以发生在岩石上，也可能发生在树木上，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事情上。一旦你知道它发生的情况，它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如果你知道你是无，并且带着深深的爱，你的意识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树木、天空、星星、任何人；当你的全部意识从你转移到指定对象时——在没有自我的情况下，这是就是祝福。



第七个技巧：



不靠腳或手的支撐，只以臀部來坐。突然間, 歸於中心了。


这种技巧在中国的道士们已经使用了很多世纪，这是一种奇妙的技巧，也是最简单的技巧之一。试试这个：没有脚或手的支撑，只用臀部坐，突然，居中了。



该怎么做？你需要两样东西。首先，一个非常敏感的身体，这是你所没有的。你有一具尸体；它只是一种负担，并不敏感。首先，你必须使你的身体敏感；否则这项技巧将不起作用。首先，我会告诉你一些事关于如何让你的身体敏感，尤其是你的臀部，因为通常你的臀部是你身体中最不敏感的部分。



它们必须是。因为你整天坐在屁股上。



如果他们过于敏感，那将是困难的。



所以你的屁股是不敏感的——它们必须是。就像老茧一样，它们也是不敏感的。连续坐在它们身上，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坐在屁股上。



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感觉过？现在你可以感觉到你坐在屁股上，但你以前从未感觉到——你一辈子都坐在屁股上，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功能是这样的，它们不可能非常敏感。



所以首先你必须让他们敏感。尝试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对身体的任何部位进行；那样身体就会变得敏感。只要坐在椅子上，放松，闭上眼睛。感受你的左手或右手——任意一只。感受你的左手。忘记整个身体，只感受左手。你感受得越多，左手就会变得越重。



继续感受左手。忘记整个身体，继续感受左手，就好像你只是左手一样。这只手会越来越重。



当它变得越来越重的时候，继续感觉它越来越重。然后试着去感受手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感觉，都要记下：任何感觉，任何颠簸，任何轻微的动作——在脑海中记下这一切正在发生。并且在至少三周的时间里每天都这样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做十分钟，十五分钟。只是感觉左手，忘记整个身体。



三周内，你会觉得自己有了一只新的左手，或者一只新右手。它将是如此敏感。你会意识到手中非常细微的感觉。



当你用手成功的时候，试着用屁股。然后试着：闭上眼睛，感觉只有两瓣屁股；你已经不在了。让你的整个意识进入屁股。这并不难。如果你尝试，那就太棒了。身体里充满活力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幸福的。然后，当你能感觉到你的臀部，它们会变得非常敏感，当你能够感觉到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轻微的运动、轻微的疼痛或任何事情——你就能观察到，你就能知道。



然后你的意识与臀部相连。



先用手试试。因为手很敏感，所以很容易。一旦你有信心让你的手敏感，这种信心将帮助你敏感你的臀部。然后做这个技巧。因此，你至少需要六周的时间才能掌握这项技术——用手三周，然后用屁股三周，这会让它们变得越来越敏感。






躺在床上，忘记整个身体。只要记住，只剩下两瓣屁股。



感受触觉——床单、寒冷或慢慢到来的温暖。感受一下。躺在浴缸里，忘记身体。只记得臀部——感受。靠墙站着，屁股碰到墙——感受墙的寒冷。和你心爱的人站在一起，和你的妻子或丈夫站在一起，臀部对臀部。这只是为了“创造”你的臀部，让它们进入一个开始有感觉的状态。



然后做这个技巧：没有脚或手的支撑。。。坐在地上。没有脚或手的支撑，只用臀部坐。佛的姿势就行了；PADMASANA可以。或者SIDDHASANA可以，或者任何普通的体式，但最好不要用手。只需保持臀部；只坐用屁股坐。那该怎么办？闭上你的眼睛。感受臀部触地。



因为臀部变得敏感，你会觉得一瓣臀部接触得更多。你靠在一瓣屁股上，而另一瓣却很少碰。然后将倾斜移动到另一瓣。立即转移到另一瓣；然后又进入第一瓣。继续从一个移动到另一个，然后逐渐保持平衡。



平衡意味着你的两瓣臀部感觉相同。你两瓣臀部的重量完全相同。当你的臀部敏感时，这并不困难，你会感觉到的。一旦你的两瓣臀部都平衡了，突然，回归中心了。有了这种平衡，你会突然被抛到你的肚脐中心，你会集中在里面。你会忘记臀部，忘记身体。你将被抛向内在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心在哪没有意义，但居中（回归中心）有——无论发生在心脏、头部、臀部还是任何地方。你见过佛坐着。你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平衡臀部。你去一座寺庙，看到马哈维亚坐着，佛像坐着；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坐姿只是在臀部保持平衡。它是——当没有不平衡时，突然间，这种平衡让你回归中心。



第八个技巧：



在移動中的交通工具裏，藉由有節奏地擺動，體驗。或是在靜止的交通工具裡，藉由讓自己以緩慢無形的圓圈擺動著。



在不同的方面是一样的。在行驶中的车辆中。。。你乘坐火车或牛车旅行——这项技巧发展出来的时代，只有牛车。



你坐着牛车在印度的路上行驶——即使在今天，这些路也是一样的。



但当你在移动时，你的整个身体都在移动。那就没用了。



在移动的车辆中，通过有节奏的摇摆。。。。。。

有节奏地摇摆。







试着去理解；这是非常微妙的。无论何时你坐在牛车或任何车辆上，你都在抵抗。牛车向左摆动，但你抗拒它。你向右摆动是为了保持平衡；否则你会摔倒的。所以你一直在抗拒。坐在牛车里，你在与它的运动作斗争。它向这边移动，你必须向那边移动。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坐在火车上时会感到疲劳的原因。你什么都没做。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累？你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事情。你一直在与火车搏斗；出现了阻力。不要抗拒——这是第一件事。



如果你想做这个技巧，不要抗拒。更确切地说，随动而动，随动摆动。成为牛车的一部分，不要抗拒它。无论牛车在路上做什么，都要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永远不会厌倦旅行。



普南Poonam是一名弟子，她刚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从伦敦来，她担心他们会生病，担心他们会因为长途旅行而累。



她累了，但他们任然嬉闹。当她来到这里时，她完全累了。她一进我的房间就累得要死了，两个孩子马上就开始玩了。从伦敦到孟买的十八个小时的长途旅行，他们一点也不累。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抵抗。



这样，一个醉汉可以在牛车里坐上一整夜，到了早晨，他会像没事一样，但你不会。这是因为醉汉不能抗拒。他随车晃动；没有抗争。抗争并不存在，只有他在。在移动的车辆中，通过有节奏的摇摆。。。所以要做一件事：不要抗拒。第二件事，创造节奏。在你的动作中创造节奏。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和谐。忘记路况；不要诅咒道路和政府，忘记他们吧。



不要咒诅牛和牛车，也不要咒诅赶牛的人，忘记他们。闭上眼睛，不要抗拒。有节奏地晃动，并在晃动中创造音乐。把它当作一场舞蹈。在移动的车辆中，通过有节奏的摇摆，体验。经文上说体验会降临到你身上。



或者在静止的车辆中。。。不要问在哪里可以搞到牛车；不要诓骗自己，因为经文上说，或者在静止的车辆里，让自己在缓慢的不可见的圆圈里摆动。只是坐在这里晃一圈。先绕一大圈，然后慢慢缩小。



..慢慢地，慢慢地，让它越来越小，直到你的身体没有明显的运动，但你内在感觉到一种微妙的运动。



从一个更大的圆圈开始，闭上眼睛。否则，当身体停止时，你就会停止。闭着眼睛转大圈；只是坐着，晃一圈。继续摆动，使圆圈越来越小。很明显你会停下来；没有人能够察觉到你仍在移动。但在内在，你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运动。现在身体没有动，只有思想在动。继续让它变得越来越慢，并体验。这将成为一个中心。在车辆中，在行驶中的车辆中，有节奏的摆会在你的内心创造一个中心。



葛吉夫Gurdjieff为这种技术创造了许多舞蹈。他正在研究这项技术。



他在学校里用的所有舞蹈，真的，都在绕圈子摇摆。所有的舞蹈都是绕圈的——只是旋转，但通过逐渐缩小圆圈，保持内在的清醒。身体停止了，但内在的思想却在继续运动，运动，运动。



如果你已经在火车上旅行了20个小时，在你回家后，在你离开火车后，如果你闭上眼睛，你会觉得你还在旅行。



你还在旅行。身体已经停止，但大脑仍然感觉到车辆。所以只要做这个技巧就行了。



葛吉夫Gurdjeeff创造了非凡的舞蹈，非常美丽。在这个世纪，他创造了奇迹，而不是像萨蒂亚·赛·巴巴那样的奇迹。那些都不是奇迹；任何街头魔术师都能做到。但是Gurdgieff真的创造了奇迹。他为100人准备了冥想舞蹈，这是他第一次在纽约向观众展示这种舞蹈。一百名舞者在舞台上旋转。那些在观众席上的人，甚至他们的思想也开始旋转。有一百个穿着白袍的舞者在旋转。







当他用手示意时，他们会旋转，当他说“停下来”的那一刻，就会一片死寂。这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停止，但对舞者来说不是——因为身体可以立即停止，但思想会把动作带到里面；它一直在继续。它甚至看起来都很美，因为一百个人突然变成了静止的雕像。它也在观众中造成了突然的震惊，因为一百个动作——优美的动作，有节奏的动作——突然停止了。



你会看到他们在移动、旋转、跳舞，然后舞者突然停了下来。然后你的想法也会停止。



纽约的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的想法立即停止了。但对于舞者来说，舞蹈在内部继续，内部旋转的圆圈越来越小，直到它变为中心。



有一次，他们碰巧舞动到了舞台边上。人们预计，在他们掉出舞台之前，Gurdgieff会阻止他们。一百名舞者就在舞台的边缘。再往前走一步，他们就会全部倒在大厅里。整个大厅都在期待Gurdjeeff突然说停，但他转过身来点燃了雪茄。他背对舞者点燃雪茄，整个一百名舞者从舞台上掉到了地板上——一块裸露的石头地板上。



观众们起立。他们尖叫着，叫喊着，他们想一定有很多人骨折了——这真是一场事故。但没有一个人受伤；甚至连一块淤青都没有。



他们问Gurdgieff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受伤，而且这次撞击似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只是：那一刻他们其实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他们放慢了内在的旋转。当Gurdgieff看到他们现在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时，他让他们摔倒了。



如果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就没有阻力。一根骨头因阻力而断了。如果你摔倒了，你会反抗：你会反抗地心引力。这种对抗，这种阻力，是问题所在，而不是重力。



如果你能在重力的作用下摔倒，如果你能配合重力，那么就不会有受伤的可能性。



这段经文：在移動中的交通工具裏，藉由有節奏地擺動，體驗。或是在靜止的交通工具裡，藉由讓自己以緩慢無形的圓圈擺動著。
你可以做到。不需要车辆，就像孩子们一样旋转。当你的大脑变得疯狂，你觉得现在你会摔倒的时候，不要停下来——继续！即使你摔倒了，也不用担心，闭上眼睛旋转。你的思想会旋转，你会摔倒。当你的身体倒下时，在内在，感受！旋转将继续。它会越来越集中，你会突然归于中心。



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很擅长。父母从不允许他们的孩子旋转。这是不好的：相反，他们应该被允许——应该被鼓励。如果你能让他们意识到内在的旋转，你就可以通过他们的旋转来教他们冥想。他们喜欢它，因为他们有一种洒脱的感觉。当他们旋转时，孩子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身体在旋转，但他们并没有。在内在，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我们无法轻易感受到的中心，因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仍然有点分离；有一个空隙。



当你进入母亲的子宫时，你不能立即完全进入身体；这需要时间。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也不是绝对固定的，他的灵魂也不是绝对地固定在身体上；存在空隙。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做。他的身体已经准备好了，但他做不到。



如果你观察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新生儿不能用两只眼睛看东西，他们总是用一只眼睛看。如果你观察，那么你会发现，当他们观察和看到任何东西时，他们无法用两只眼睛看。他们总是用一只眼睛看——一只眼睛越来越大。一只眼睛的瞳孔会变大，而另一只眼睛会保持较小。新生儿的意识还没有固定，它是松散的。渐渐地，它会固定下来，然后他们会用两只眼睛看。







他们还不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是不同的。这很难。它们还没有固定，但固定会到来的。



冥想再次试图制造一个空隙。你已经固定了，牢牢地固定在你的身体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就是身体。”如果可以创造一个空隙，那么你会感觉到你不是身体，而是身体之外的东西。摇摆和旋转是有帮助的。他们制造了空隙。



第九个技巧：以一根針刺入你注滿甘露之形體的某個部分，並輕柔地進入這穿刺，於是達到內在的純淨。



这部段经文，穿透你注滿甘露之形體的某個部分……你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它充满了你，你就是花蜜。穿透你的身体。



当你刺穿你的身体时，你没有被刺穿——只有身体被刺穿了。但你感觉到了刺穿，就好像你被刺穿了一样；这就是你感到疼痛的原因。如果你能意识到只有身体被刺穿，你没有被刺穿，而不是痛苦，你会感到幸福。没有必要用针做。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你可以利用这些情况进行冥想。或者你可以制造一种情况。



你的身体有些疼痛。做一件事：忘记整个身体，只专注于身体疼痛的部分。然后会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疼痛的部位时，你会发现那个部位正在缩小。首先你感觉到疼痛，疼痛，在你的整个腿上。当你集中注意力时，你会觉得它不在整个腿上。它被夸大了——它只是在膝盖处。



多集中注意力，你会觉得它不是在整个膝盖上，而是在一个精确的位置上。



更加专注于精确定位；忘记整个身体。只要闭上眼睛，继续集中注意力，就能找到疼痛的地方。疼痛会继续缩小；面积将变得越来越小。然后，它将成为一个小点。



继续专注着这个精确点，突然这个精确点就会消失，你会充满幸福。你将充满幸福，而不是痛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你和你的身体是两个，它们不是一个。



集中注意力的是你。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也就是物体上。当你集中注意力时，空隙就会扩大，认同感就会被打破。



只是为了集中注意力，你移动到内在，远离身体。要想正确看待疼痛点，你必须离开。离开会造成差距。当你专注于疼痛时，你忘记了认同，忘记了“我感到疼痛”



现在你是观察者，疼痛在其他地方。你在观察疼痛，而不是感觉到疼痛。这种从感觉到观察的变化造成了空隙。当空隙变大时，你会突然完全忘记身体；你只知道意识。



你也可以尝试这种技术：用一根针刺穿你身体的某个敏感的部位，然后轻柔地进入穿孔。如果有疼痛，那么首先你必须专注于整个区域；然后它会逐渐精确。



但没有必要等待。你可以用针。在任何敏感的部位使用针。



身体上的许多地方都是盲点；它们将毫无用处。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身体上的盲点。然后给任何人一个针，给你的朋友，然后坐下来，告诉你的朋友用针在很多地方扎你的背部。在很多时候你都不会感到疼痛。你会说：“不，你还没有扎穿。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这些都是盲点。就在你的脸颊上，有两个盲点可以检测。





如果你去印度的村庄，很多时候在宗教节日里，他们会用箭刺穿脸颊。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但事实并非如此。脸颊上有两个盲点。如果你刺穿这些盲点，就不会有血流出，也不会有疼痛。



你的背上有成千上万的死点，在那里你感觉不到疼痛。你的身体有两种类型的点——敏感的、活的和死的。所以，找一个敏感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感觉到哪怕是轻微的触摸。然后用针扎进并“进入这穿刺”。事情就是这样；那就是冥想。然后轻柔地进入穿刺。



当针在里面移动，进入你的皮肤，你感到疼痛时，你也进入了。不要觉得疼痛正在进入你的；不要感受疼痛，不要与之认同。与针一起进入。与针一起穿透。



闭上眼睛；观察疼痛。当疼痛袭来时，你也刺穿自己。随着针刺穿你，你的思想会很容易集中起来。使用那个疼痛点，强烈的疼痛点，并观照它。这就是所谓的“輕柔地進入這穿刺”的含义。



“达到内在的纯净。”如果你能进入观照，无认同，超然，旁观，不觉得疼痛在刺痛你，而是观察到针在刺穿身体，你是一个观照者，你就会达到内在的纯净；内在的纯真将向你显现。



你将第一次意识到你不是身体。一旦你知道你不是身体，你的生命就会完全改变，因为你的整个生命都围绕着身体。一旦你知道你不是身体，你就无法继续这种生命。中心不在了。



当你不是身体时，你就必须创造一种不同的生命。这种生命是桑雅生sannyasin的生命。这是一种不同的生命；中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作为一个灵魂，作为一个ATMAN，而不是作为一个身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作为一个身体存在，那么你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物质利益、贪婪、满足、欲望和性。你在你周围创造了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以身体为导向的世界。



一旦你知道你不是身体，你的整个世界就会消失。你不会再支持它了。一个围绕着灵魂的不同世界出现了——一个充满同情、爱、美、真、善、纯真的世界。中心移动了，现在它不在身体里。它在意识中。



今天够了。
结束



=======================================================



第14章：改变能量的方向



问题1如果成道觉悟和三摩地的意思是完整的意识、宇宙意识、全方位的意识，那么把这种宇宙意识状态称为中心似乎很奇怪，因为“中心”一词意味着一点。为什么宇宙意识，或三摩地，被称为中心？



归于中心是路径，而不是目标。归于中心是方法，而不是结果。三摩地不叫归于中心；归于中心是三摩地的技巧。当然，它们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当一个人觉知，变得开悟时，就没有中心了。



Jacob Boehme说过，当一个人进入神圣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要么中心现在无处不在，要么中心不在任何地方；两者的意思相同。因此，“归于中心”这个词似乎是矛盾的，但路径不是目标，方法也不是结果。方法可能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它，因为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是归于中心的方法。



但一旦你集中注意力，你就会爆炸。集中注意力就是把自己完全集中在一个点上。一旦你聚集在一点，在一点结晶，那个点就会自动爆炸。然后就没有中心了——或者说中心无处不在。



所以归于中心是一种爆炸的手段。



为什么归于中心成为方法？如果你没有集中精力，你的精力就不会集中，它就不会爆炸。



它是分散的；它不会爆炸。爆炸需要巨大的能量。爆炸意味着现在你没有分散开来——你只是在一个点上。你变成了原子的；你变成了一个精神原子。只有当你的中心足够成为一个原子时，你才能爆炸。然后发生了原子弹爆炸。



没有讨论爆炸，因为它不可能，所以只给出了方法。结果没有被谈论。这是不能谈论的。如果你照做，结果就会随之而来，但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所以请记住：基本上，宗教从不谈论经验本身，它只谈论方法；它显示的是‘怎么’，而不是‘什么’。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怎么做，就会发生什么。没有办法表达它。一个人可以知道它，但他无法 表达它。这是一种无限的体验，语言变得毫无用处。浩瀚到没有一个词能够表达它，所以只给出了方法。



据报道，佛陀四十年来一直在说：“不要问我关于真理、关于神性、关于涅盘、解放的问题。不要问我任何关于这些事情的问题。只要问我如何到达那里。我可以给你指明道路，但我不能给你经验，甚至不能用语言。”这种经验是个人的；方法是客观的。



方法是科学的、客观的；经验总是个人化的，富有诗意的。



当我以这种方式进行区分时，我的意思是什么？方法是科学的。如果你能做到，就会归于中心。如果完成了方法，那么归于中心一定会产生。如果归于中心没有发生，那么你可以知道你在某个地方错过了要点。







在某个地方你错过了这个方法；你没有遵循它。方法是科学的；归于中心是科学的；但当爆炸来临时，它是诗意的。所谓诗意，我的意思是你们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那么就没有共同点了。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佛说了一些话，马哈维亚说了一些，奎师那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而耶稣、穆罕默德、摩西和老子，他们都不同——不是在方法上，而是在表达经验的方式上。只有一点他们都同意，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在表达他们的感受。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意。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尝试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试图以某种方式传达，暗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有一颗同情的心，一些事情可能会被传达出来。但这需要深切的同情、爱和崇敬。所以说真的，每当有信息被传达时，它并不取决于表达方式，而是取决于你。如果你能在深深的爱和崇敬中接受它，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对此持批评态度，那么什么也达不到。首先，它很难表达。



即使表达了你的批评——那么这个信息就变得不可能了；没有建立信道。



信道非常微妙。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它被完全忽略了——只是被暗示了。Shiva说了很多次：“做这个，然后体验”，然后他变得沉默了。“做这个，然后祝福，”然后他变得沉默。



“祝福、经验、爆发”：在他们之外还有个人经验。



对于无法表达的东西，最好不要试图表达——因为如果尝试表达无法表达的事物，就会被误解。所以Shiva是沉默的。他只是简单地谈论方法、技巧和如何做到。



但归于中心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条路。为什么归于中心会发生、发展、成长为爆炸？因为如果很多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会爆炸。点是如此之小，能量是如此之大，点无法容纳它；因此发生了爆炸。



这个灯泡可以容纳特定的电量。如果有更多的电，灯泡就会爆炸。这就是集中注意力的原因：你越集中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就越集中。一旦有太多的能量，中心就无法控制它。它会爆炸。



所以它是科学的；这只是一个科学定律。



如果中心没有爆炸，那就意味着你仍然没有居中。一旦居中，爆炸就会立即发生。没有时间间隔。因此，如果你觉得爆炸没有到来，那就意味着你仍然没有集中注意力。你仍然没有一个中心，仍然有很多中心，你仍然是分裂的，你的能量仍然在消散，你能量仍然在向外移动。



当能量转移出去时，你只是被清空了能量，消散了。最终你会变得萎靡。真的，当死亡来临时，你已经死了；你只是一个死细胞。你一直在不断地向外释放能量——所以无论能量的多少，在一段时间内你都会变得空虚。外向的能量意味着死亡。你每时每刻都在死去；你的能量正在被耗尽；你在浪费你的能量。









他们说，即使是存在了数百万年的太阳，如此巨大的能量库，也在不断地被消耗。在40亿年内，它将死去。太阳会因为没有能量辐射而死亡。它每天都在死亡，因为射线将其能量带向宇宙的边界，如果有边界的话。能量正在耗尽。



只有人才能改变能量的方向。除此以外，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一切都会死亡。



只有人才能知晓不朽。



所以你可以把这整件事简化成一条定律。如果能量正在流失，死亡将是结果，你永远不会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你只能知道慢慢死去。你永远感觉不到活着的强度。如果能量转移出去，那么死亡就是任何事情的自动结果。如果你能改变能量的方向——能量不是向外移动，而是向内移动——那么就会发生突变，蜕变。



然后进入的能量就集中在你的某一点上。这一点就在肚脐附近——因为实际上，你生来就是肚脐。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很密切。母亲的生命能量正通过肚脐向你倾注。



一旦脐带被剪断，你就会与母亲分离，成为一个个体。在此之前，你不是一个个体，只是你母亲的一部分。



所以真正的分娩发生在脐带被剪断的时候。然后孩子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成为自己的中心。这个中心一定就在肚脐处，因为能量通过肚脐到达孩子身上。这是连接的纽带。尽管如此，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的肚脐仍然是中心。



如果能量开始涌入，如果你改变能量的方向，使其进入，它就会击中肚脐。它将继续进入，并以肚脐为中心。



当它太多以至于肚脐无法容纳它，以至于中心再也无法容纳它时，中心就会爆炸。在那次爆炸中，你再次不再是同一个人。当你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时，你不是一个个体；再说一遍，你不会是一个个体。



新的人诞生了。你已经与宇宙融为一体。现在你没有任何中心；你不能说“我”。现在没有自我了。一个佛，一个奎师那，继续说话并使用“我”这个词。这只是形式上的；他们没有任何自我意识。事实并非如此。



佛陀快要死了。在他即将死去的那天，很多很多人，门徒，桑雅生，聚集在一起，他们很悲伤；他们哭啊哭。于是佛问道：“你为什么哭泣？”有人说：“因为不久你就不在了。”



佛笑着说：“但是我四十年前就不在了。我在开悟的那天就死了。中心已经四十年不在了。所以不要哭泣，不要悲伤。现在没有人在死。我已经没有了！但仍然必须用‘我’这个词来表示我已经没有。”



能量向内走是宗教的全部，这就是宗教探索的意义所在。如何移动能量，如何创造一个彻底的逆转？这些方法很有帮助。所以请记住，归于中心不是三摩地，归于中心不是经验。归于中心是体验之门，有了体验就没有归于中心。



所以归于中心只是一个通道。



你现在不是以中心为中心：而是以多中心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现在没有归于中心。当你归于中心心时，只有一个中心。然后，一直转移到很多中心的能量又回来了；这是一次回归。然后你就在你的中心；然后再次爆炸，中心已经不复存在，但你也不是多中心的。







然后就没有中心了。你已经与宇宙融为一体。那么存在和你的意思是一样的。



例如，一座冰山漂浮在海里。冰山有自己的中心。它具有独立的个性；它与海洋分离。在深处，它是不分离的，因为它只不过是特定温度下的水。海水和冰山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性质——自然，它们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温度。然后太阳升起，大气层变得很热，冰山开始融化。然后就没有冰山了：它已经融化了。现在你找不到它，因为它没有个体性，没有中心。它已经与海洋融为一体。



在你和佛陀身上，在那些将耶稣钉十字架的人身上，和在耶稣身上，奎师那和阿诸那身上，本质上没有区别。阿诸那就像一座冰山，奎师那就像一片海洋。本质上没有区别。它们都是一体的，但阿诸那有一种形式，一个名字——一个单独的、孤立的存在。



他觉得，“我是。”



通过这些定心方法，温度会发生变化，冰山会融化，然后就不会有任何差异。那种海洋的感觉就是三摩地；做一座冰山就是头脑。感受海洋的感觉就是没有头脑。



归于中心只是一条通道，是冰山不再存在的转折点。在它之前没有海洋，只有一座冰山。之后就没有冰山了，只有大海。海洋的感觉是三摩地：它是感觉自己与整体融为一体。



但我并不是说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整体。你可以思考，但思考是在归于中心之前；这还没有实现。你不知道——你只听说过；你已经读过了。你希望有一天这件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但你没有意识到。在归于中心之前，你可以继续思考，但这种思考毫无用处。归于中心之后就没有思考者了。你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已经不在了；只有海洋在。归于中心是方法。三摩地是终结




没有任何关于三摩地时发生的事情的说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被说。Shiva是非常科学的。他对讲故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是电报员；他不会多用一个字。所以他只是简单地暗示：“经历，祝福，发生。”不仅如此，有时他会简单地说，“然后。”他会说，“集中在两次呼吸之间，然后……”



然后他就会停下来。然后，有时他会简单地说，“处于中间，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然后……”



这些都是迹象——“然后，经历，祝福，发生，爆炸。”但然后他完全停止了。为什么？我们希望他多说些什么。



两个原因。一：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不能解释？有些思想家——例如，现代实证主义者、语言分析师和欧洲的其他人——认为可以经历的事情是可以解释的。他们有自己的观点。








他们说，如果你能体验它，为什么你不能讲述它。毕竟，什么是体验？你已经理解了它，为什么你不能让别人理解它呢？



所以他们说，如果有任何经验，那么它是可以表达的。如果你不能表达，那就说明你没有经验。那么你就是一个糊涂蛋——糊涂、模糊。如果你甚至不能表达它，那么你就不可能体验到它。



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说宗教是胡编乱造的。如果你可以说你经历过，为什么你不能表达出来呢？他们的观点吸引了许多人，但他们的论点毫无根据。抛开宗教经历不谈，普通的经历也无法解释和表达——非常简单的经历。



我头疼，如果你从未经历过头痛，我无法向你解释头痛的含义。



这并不意味着我糊涂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是在思考，而不是在经历。头痛就在那儿。我经历了它的全部，它的全部痛苦。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头痛，它就无法解释，也无法向你表达。如果你也经历过，那么当然没有问题，它是可以表达的。



佛的困难在于，他必须与非佛交谈——而不是非佛教徒，因为非佛教徒也可以是佛。耶稣是一个非佛教徒，但他是一个佛。因为佛是要和那些没有经验过的人沟通，所以是一个困难。



你不知道什么是头痛。有很多人不知道头痛。



他们只听到了这个词；这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你可以和盲人谈论光，但什么都传达不了。他听到了“光”这个词，他听到了解释。他能理解光的整个理论，但“光”这个词对他来说仍然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他有经验，否则沟通是不可能的。请注意：只有当两个有着相同经验的人在沟通时，沟通才是可能的。



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沟通，是因为我们的经历相似。但即便如此，如果一个人要钻牛角尖，那么也会有困难。我说天空是蓝的，你也说天空是蓝色的，但我们如何决定我对蓝色的体验和你对蓝色的体验是一样的？没有可能确定。



我可能在看一种蓝色，你可能在看另一种蓝色，但我内心所看到的，我正在经历的，无法传达给你。我可以简单地说“蓝色”。你也可以说“蓝色”，但蓝色有一千种色调——不仅仅是色调，“蓝”还有成千上万的含义。在我的思维模式中，蓝色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对你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其他的东西，因为蓝色不是意义。意义总是在头脑的模式中。因此，即使在共同的经历中，也很难沟通。



此外，还有一些超越自我的经历。例如，某人坠入爱河。他经历了一些事情。他的整个生命危在旦夕，但他无法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可以哭泣，他可以唱歌，他可以跳舞；这些迹象表明他身上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当爱发生在某人身上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爱并不罕见。它以某种方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是，我们仍然无法表达内心发生了什么。



有些人觉得爱是一种发烧，是一种疾病。卢梭说，青春不是人类生命的巅峰，因为青春容易患上一种名为爱的疾病。除非一个人变得如此衰老，以至于爱情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否则头脑仍然是混乱和困惑的。所以智慧只有在非常非常老的时候才有可能。






爱不会让你变得聪明——这是他的感觉。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真正聪明的人会对爱保持沉默。他们什么都不会说——因为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无限，如此的深刻，以至于语言必然会背叛它。如果它被表达出来，人们就会觉得不对，因为人们永远无法公正地对待这种无限的感觉。因此，人们保持沉默：经历越深，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小。



佛对上帝保持沉默，不是因为没有上帝。那些对上帝直言不讳的人其实表明他们没有经验。佛陀保持沉默。



每当他去任何一个城镇，他都会宣称：“请不要问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你可以问任何事情，但不能问上帝。”



学者和权威人士，他们没有真正的经验，只有知识，开始谈论佛并制造谣言，说：“他沉默是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佛会笑。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这种笑。



如果爱无法表达，那么上帝又如何表达呢？那么任何表达都是有害的——这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Shiva对这种经验保持沉默的原因。他来到一个可以用手指指示的点——“然后，那，体验”——然后他变得沉默了。



第二个原因是：即使它可以以某种方式表达，即使它只能部分表达。



..即使它无法表达，真的，然后可以创建太多的相似项来提供帮助



但是Shiva没有用那些，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如此贪婪，以至于每当谈到那段经验时，大脑都会紧紧抓住它。然后，大脑忘记了方法，只记得那段经验，因为方法需要努力——这是一种长期的努力，有时乏味，有时危险。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



所以我们忘记了方法。我们记得结果，我们继续想象、希望、渴望结果。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愚弄自己。可以想象结果已经实现了。



几天前有人来过这里。他是一个桑雅生——一个老人，一个非常老的人。



他三十年前成为桑雅生；现在他快七十岁了。他走到我面前说：“我是来询问的，想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我问他：“你想知道什么？”



突然他变了。他说：“不，不是真的知道——只是为了见你，因为任何能知道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想象，渴望——渴望幸福，神圣的体验——而现在，在这么晚的年纪，他变得虚弱，死亡就在眼前。现在他正在制造他有过经验的幻觉。所以我告诉他：“如果你有经验，那就保持沉默。在这里和我呆一会儿，因为那样就没有必要说话了。”


然后他变得坐立不安。他说：“好吧！那就假设我没有经验过吧。

那就告诉我一些吧。“

所以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假设任何事情。要么你知道，要么你不知道，”我说。“所以要清楚。如果你已经知道，那就保持沉默。在这里呆一会儿，然后离开。如果你还不知道，那要清楚。然后告诉我。”



然后他感到困惑。他是来打听一些方法的。然后他说：“其实，我没有经历过，但我一直在想AHAM BRAHMASMI（梵我一如）——我就是BRAHMAN（知梵者）——有时我忘记了我只是在想。我连续三十年不分昼夜地重复了这么多遍，有时我完全忘记了我不知道。这只是一句借来的话。”



很难记住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经验。他们会感到困惑；它们混杂在一起。很容易感觉到你的知识已经变成了你的经验。人类的思想是如此的欺骗性，如此的狡猾，这是可能的。这也是Shiva对这种经验保持沉默的另一个原因。他什么也不说。他继续谈论方法，对结果保持完全沉默。你不会被他欺骗。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



这部VIGYANA BHAIRAVA TANTR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书之一。没有《圣经》、《吠陀》、《薄伽梵歌》是如此重要，但它仍然完全不为人知。原因是什么？它只包含简单的方法，不可能让你的贪婪执着于结果。



头脑想要紧紧抓住结果。头脑对方法不感兴趣；它对最终结果感兴趣。如果你能绕过这个方法并达到结果，你的头脑会非常高兴。



有人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方法？卡比尔说过，‘SAHAJ SAMADHI BHALI——是自发的。’自发的狂喜是好的，所以不需要方法。”



我告诉他：“如果你已经达到了SAHAJ SAMADHI——自发的狂喜——那么当然没有任何方法是有用的；没有必要。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说：“我还没有实现，但我觉得SAHAJ——自发的——更好。”



“但你为什么觉得自发性更好呢？”我说。因为没有建议任何方法，你的头脑会觉得不需要做任何事很好——不做，你就可以拥有一切！



正因为如此，禅宗在西方成了一股热潮——因为禅宗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不需要付出努力。禅宗是对的；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但请记住，要达到这一点，你需要付出很长很长的努力。要想达到一个不需要付出努力的地步，要达到一个可以不做的地步，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但禅宗说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的肤浅结论在西方已经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如果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那么大脑就会说：这是正确的事情，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做到。但没有人能做到。



铃木在西方传播了禅宗，他做了一件好事，也做了一种伤害。这种伤害将持续更长的时间。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是本世纪最真实的人之一，他一生都在努力将禅宗的信息传递给西方。他独自一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西方家喻户晓。现在出现了一股热潮；西方各地都有禅宗的朋友。现在没有什么比禅宗更吸引人了。



但要点被错过了。这种吸引力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禅宗说不需要任何方法，不需要任何努力。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发地开花。



这是对的——但你不是自发的，所以它永远不会在你身上绽放。自发。。。这看起来既荒谬又矛盾，因为要想让你自发，需要很多方法来净化你，让你变得纯真，这样你才能自发。否则，你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是自发的。



这部VIGYANA BHAIRAVA TANTRA是由Paul Reps翻译成英语的。他写了一本非常美的书，ZEN FLESH，ZEN BONES，就在附录中，他包括了这部VIGYANA BHAIRAVA TANTRA。



整本书都与禅宗有关；就在附录中，他添加了这部经，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他称之为禅宗之前的著作。许多禅宗信徒不喜欢这一点，因为他们说：“禅宗说不需要努力，这部经只关注努力。这部经只是关注方法，禅宗说没有方法，不需要努力。所以这是反禅宗的，而不是前禅宗。”表面上他们是对的，但内在深处他们不是，因为要实现一个自发的存在，必须走很长的路。



葛吉夫Gurdjeeff的一个弟子乌斯潘斯基Ouspensky曾经说过，每当有人来问他关于这条路的事时，“我们对这条路一无所知。我们只教一些小道通往这条路。这条路我们不知道。”不要以为你已经在路上了。甚至这条路也很遥远。从你所在的地方，从那一点，即使是道路也很遥远。所以，首先你必须找到那条路。乌斯潘斯基Ouspensky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虔诚和谦逊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一旦你开始感觉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疯。他总是说：“我们对这条路一无所知。它很远，现在没有必要讨论它。”无论你在哪里，首先你都必须建立一个连接，一座小桥，一条人行道，把你带到这条路上。



自发性——SAHAJ YOGA——离你很远。



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完全是刻意的、有教养的、有修养的。没有什么是自发的——我说，没有什么是自发性的。当你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是自发的，宗教怎么可能是自发的呢？当没有什么是自发的，即使是爱也不是自发的。即使爱也是交易，即使爱是算计，即使爱也是努力。



那么没有什么是自发的。然后自发地爆炸进入宇宙是不可能的。




从你现在的处境来看，这是不可能的。首先，你必须抛弃你所有的做作，所有的错误态度，所有的习惯，所有的偏见。只有到那时，自发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这些方法将帮助你从什么都不需要做的地方走到一个点——只要你的存在就足够了。但头脑可以欺骗。头脑很容易欺骗，因为这样它才能得到安慰。



Shiva从不谈论任何结果，只谈论方法。记住这个重点。做点什么，这样就有可能在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当你的核心可以融入宇宙的时候。但这是必须实现的。禅宗的吸引力是出于错误的原因，克里希那穆提也是如此，因为他说不需要瑜伽，也不需要方法。真的，他说没有冥想的方法。他是对的。



他是对的，但Shiva说这一百一十二种冥想方法是存在的，Shiva也是对的。



就你而言，Shiva更正确。如果你必须在克里希那穆提和Shiva之间做出选择，那就选择Shiva。克里希那穆提对你没有用。



即使这样说也可以对你有帮助——克里希那穆提是绝对错误的。记住，我的意思是要帮助你，他是有害的。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帮助你，因为如果你陷入他的争论，你将无法实现三摩地。你只会得到一个结论——不需要任何方法。这是危险的。对你来说，方法是必要的！



有一刻不需要任何方法，但那一刻还没有到来

然而在那一刻之前，了解前方的事情是危险的。这就是Shiva保持沉默的原因。他不会说任何关于未来的事情。他只是坚持你，坚持你是什么，坚持你该做什么。克里希那穆提继续用你无法理解的术语说话。



逻辑是可以感觉到的。逻辑是正确的；它很美。如果你能记住克里希那穆提的逻辑，那就太好了。他说，如果你在做某种方法，那么谁在做这种方法？思想在做它，而思想所做的任何方法又怎么能化解思想呢？相反，它将更加加强它；它会让你更加坚强。它将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它将是错误的。



所以冥想是自发的；你对此无能为力。你能为爱做些什么？你能练习一些爱的方法吗？如果你练习，那么你的爱就是假的。



它发生了，却无法实践。如果连爱都不能实践，祈祷又怎么能实践呢？如何练习冥想？



这个逻辑是完全正确的，但不适合你，因为通过不断地听这个逻辑，你会受到这个逻辑的制约。那些听了克里希那穆提四十年的人是我遇到的最老练的人。他们说没有任何方法，但他们仍然一无所获。



我说：“你已经明白没有任何方法，你也没有实践任何方法，但自发性在你身上开花了吗？”他们说：“没有！”



如果我告诉他们，“那就练习一些方法”，他们的条件反射马上就来了。他们说，“没有方法。”





他们没有练习任何方法，三摩地也没有发生。如果你告诉他们，“然后尝试一些方法”，他们就会说没有方法。所以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一寸也没动，原因是他们被告知了一些不适合他们的事情。



这就像教小孩子性知识。你可以继续教学，但你说的话对孩子来说还没有意义。你的教学会很危险

因为你在调节他的思维。这不是他的需要；他并不关心它。他不知道性意味着什么，因为他的腺体仍然没有功能；他的身体仍然没有性。



他的能量还没有从生理上转移到性中心，而你正在和他说话。



因为他有耳朵，你认为有什么可以教给他吗？因为他会点头，你觉得你能教会他什么吗？



你可以教书，而你的教学可能会变得危险和有害。性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对他来说也不是问题。他还没有达到性变得重要的成熟阶段。等待当他开始询问，当他成熟，当他提出问题时，告诉他。永远不要说超出他所能理解的，因为更多的话会成为他头上的负担。这和冥想的现象是一样的。



你只能学到方法，而不能学到结果——这就是跳跃。如果没有在方法上站稳脚跟，跳下去只是一件脑力劳动，一件脑力工作。然后你就会永远错过这个方法。



这就像小孩子在做算术。他们总是可以走到书的后面，知道答案。答案就在那里；在书的后面，给出了答案。



他们可以看看问题，然后走到后面知道答案。一旦孩子知道了答案，他就很难学会这个方法，因为似乎没有必要。当他已经知道答案时，就感觉没必要了。



事实上，他会按照相反的顺序做整件事。



然后，通过任何错误的、伪的方法，他都会得出答案。他知道真像，他知道答案，所以他可以通过创造一个虚假的方法来得出答案。这种情况在宗教中发生得太多了，就宗教而言，似乎每个人都在做孩子们所做的事情。



答案对你不利。问题在那里，方法在那里，你必须自己找到答案。其他人不应该给你答案。真正的老师不会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帮助你知道答案，他们只是帮助你完成这个过程。事实上，即使你不知为什么知道，即使你从某个地方偷了一些答案，他们也会说这是错误的。这可能没有错，但他们会说，“这是错的。扔这个吧，这是不需要的。”他们会在你真正知道答案之前阻止你知道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给出答案的原因。



Shiva的爱人德维问了一些问题。他给出了一些简单的方法。问题就在那里，方法就在那里。答案留给你去解出，去实践。



所以请记住，归于中心是方法，而不是结果。其结果是宇宙的、海洋的体验。那就没有中心了。



第二个问题：




问题2你说，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的爱，那么爱一个人就足够了，不需要一百二十种冥想方法。
正如你所解释的真正的爱，我真的觉得我爱，我相信。但我在冥想中遇到的幸福感与我从爱中体验到的深深满足感完全不同，我无法想象没有冥想。所以，多解释一下，没有冥想的爱是如何足够的。



许多事情都需要理解。第一，如果你真的爱了，你根本不会去问冥想——因为爱是一种完全的满足，永远不会觉得缺少什么，需要填补一些空白，需要更多的东西。如果你觉得需要更多的东西，那么差距就在那里。如果你觉得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和经历，那么爱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现实。我不怀疑你的信念，你可以相信你在爱。你的信念是真实的；你没有欺骗任何人。你感觉自己爱了，但症状表明你不是。



爱的症状是什么？三件事。首先，绝对的满足感。



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甚至不需要上帝。第二，没有未来。爱的这一刻就是永恒。没有下一刻，没有未来，没有明天。爱是发生在当下。第三，你不再是，你不再存在。如果你仍然是，那么你仍然没有进入爱的圣殿。



如果发生这三件事。。。如果你不是，那么谁来冥想呢？如果没有未来，那么所有的方法都会变得无用，因为方法都是为了未来，为了结果。



如果此刻你很满足，绝对满足，那么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在哪里？



有一个心理学家学派——这是现代思维中最重要的潮流之一——始于威廉·赖希。他说，每一种精神疾病都是因为缺乏爱而产生的。因为你无法感受到深深的爱，因为你无法完全融入其中，这个未实现的存在渴望在许多方面得到满足。



当我说“如果你能爱，什么都不需要”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爱就足够了。我的意思是，一旦你深爱，爱就会变成一扇门——就像任何冥想一样。冥想要做什么？这三件事：它将创造满足感；它将允许你留在当下，帮助你留在当下；它会摧毁你的自我。冥想要做的三件事——用任何方法。所以你可以这样说：爱是自然的方法。如果错过了自然方法，那么就必须提供其他的人工方法。



但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恋爱；那么这三件事将成为衡量标准。



他会认为这些应该成为试金石和标尺，他会观察这三件事是否正在发生。如果他们没有发生，那么他的感觉可能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但不是爱，爱的感觉是一种伟大的现象。它可以是很多东西。



它可以是欲望；它可以是简单的性行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占有欲。也可能只是一种利用，因为你不能独自一人，你需要一个人，因为你害怕，你需要安全。他人的存在有助于你保持安全。或者这可能只是一种性关系。



能量需要输出。能量不断积累，然后就成了负担。你必须把它扔出去，然后释放它。所以你的爱可能只是一种释放。爱可以是很多东西，爱是很多东西。通常，爱可以是很多东西但唯独不是爱。对我来说，爱就是冥想。所以试试这个：和你的爱人一起冥想。无论何时你的爱人在场，都要进行深度冥想。让彼此的存在成为一种冥想的状态。






通常情况下，你的做法恰恰相反。每当有情人在一起，他们就会吵架。当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在想对方，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在战斗。当他们再次分开时，他们又在想着彼此。当他们聚在一起时，战斗又开始了。这不是爱！



因此，我将提出一些建议。让你爱的人或爱你的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冥想的状态。保持沉默。保持亲密，但保持沉默。利用彼此的存在来放下思绪；不要思考。如果你在思考，而你的爱人和你在一起，那么你就没有和你的爱人在一起。你怎么会这样？你们都在那里，但相距甚远。



你在思考你的想法，你的爱人在思考他的想法。你只是看起来很近，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两个人在思考时，他们是截然相反的。



真正的爱意味着停止思考。在你的爱人面前，完全停止思考；那么只有彼此在附近。然后突然间你们成为一体，然后身体无法将你们分开。然后在内在深处，打破了界限。



沉默打破了界限——这是一回事。让你们的关系成为一种神圣的现象。当你真正坠入爱河时，爱的对象就变得神圣。如果不是，那么要清楚这不是爱；这是不可能的。爱的关系不是亵渎的关系。但你有没有对你的爱人感到过崇敬？你可能感受过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永远不会崇敬。



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印度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一直坚持认为这种爱情关系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现象，而不是世俗的关系。爱人，被爱的人，他们成为神圣的。



你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看待他们。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对你的妻子感到过崇敬？这件事似乎无关紧要——对妻子的崇敬？毫无疑问。你可以感受到谴责，可以感受到一切，但永远不会感到崇敬。这种关系只是世俗的；你们在互相利用。



妻子可能会说她尊重丈夫，但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尊重丈夫的妻子。传统上，因为尊重丈夫是一种惯例，妻子会继续说她尊重丈夫，所以她甚至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不是因为尊重，因为她可以说任何话，但她不会只是传统地说出他的名字。



尊敬是第二件事。在你的爱人面前，感受崇敬。如果你看不到你的爱人身上的神圣，你就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他。



你怎么能在一棵树上看到，那里根本没有关系？当没有深度的亲密感盛行时，你怎么能在岩石或树上看到？它们是不相关的。如果你不能在你爱的人身上看到他，如果上帝在那里没有感觉到，那么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感觉到。如果他在那里能被感觉到，你迟早会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觉到——因为一旦门被打开，一旦你在任何人身上看到了神圣的一面，那么你就不能忘记那一幕。正因为如此，一切都变成了一扇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爱本身就是一种冥想。






所以，不要对比地思考——是爱还是冥想。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要试图选择是爱还是冥想。爱冥想，或冥想爱。不要制造任何分裂。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一种载体。Tantra把它当作一种载体——不仅是爱，甚至性也被当作载体。



Tantra说，在深度性行为中，你可以比在任何其他精神状态下更容易地冥想——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物上的狂喜。但是，性行为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以一种非常变态的形式存在的。所以，每当听到这样的话，你都会感到不安，因为你以性的名义所知道的都不是性，只是一个阴影，因为整个社会都培养了你反对性的思想。



每个人都是压抑的人，所以自然的性是不可能的。每当你进行性行为时，一种深深的内疚感总是存在的。这种负罪感成为一种障碍，失去了最大的机会之一。你本可以用它来深入了解自己。



Tantra说，在性行为中要冥想。感觉整个现象神圣；不要感到内疚。相反，感到大自然给了你一个源头的幸运，通过它你可以立即进入狂喜。然后，要完全自由。不要压抑；不要抗拒。让性交流抓住你。忘记自己；抛开你所有的顾虑。绝对自然，然后你会感觉到身体里有一种低沉的音乐。



当两个身体成为一个和谐体时，你会完全忘记你是——而且你仍然是。然后你会忘记“我”：不会有“我”，只有存在在与存在玩耍，一个与另一个在一起。



两者将成为一体。不会有思考；未来将停止，你们将在此刻处于当下。没有任何内疚，没有任何抑制，让它成为一种冥想，然后性就改变了。然后性本身就变成了一扇门。



如果性变成了一扇门，那么性就不再是性的。当性消失的时候，只剩下芬芳。那芬芳就是爱。后来，即使是芬芳也消失了，剩下的就是三摩地。



Tantra说，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视为敌人。每种能量都是友好的；一个人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所以不要做出任何选择。把你的爱转化为冥想，把你的冥想转化为爱。然后很快你就会忘记这个词，你就会知道真正的东西，而不是这个词。“爱”这个词不是爱，“冥想”这个词也不是冥想，“上帝”这个词也不是上帝。这些只是语言而已。如果你能深入其中，那么上帝，冥想，爱；它们合为一体。



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3人变得不敏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不敏感？



当孩子出生时，孩子是无助的。尤其是人类的孩子，是完全无助的。他必须依靠别人才能活着，才能活着。这种依赖是一笔交易。在这个交易中，孩子必须付出很多东西，而敏感就是其中之一。



孩子很敏感；他全身都很敏感。但他是无助的，他不能独立；他必须依靠父母、家庭和社会；他将不得不依赖他人。由于这种依赖和无助，父母、社会继续把事情强加给孩子，他不得不屈服。否则他就活不下去了，他会死的。所以他必须在这次交易中付出很多。



第一件非常深刻和重要的事情是敏感：他必须离开它。为什么？因为孩子越敏感，他遇到的麻烦就越多，他就越脆弱。一种轻微的感觉，他开始哭了起来。父母必须停止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如果孩子继续感受每一个细节的感觉，孩子就会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孩子们确实会成为麻烦，所以父母必须减少他们的敏感度。孩子必须学会抵抗，孩子必须学会控制。渐渐地，孩子不得不把他的思想一分为二。因此，有很多感觉他只是因为不“好”而停止感觉——他因此受到惩罚。



孩子的整个身体都是色情的。他可以享受他的手指，他可以享受自己的身体；整个身体都是色情的。他继续探索自己的身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现象。但当孩子进入生殖器时，这一时刻就在他的探索中到来了。然后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父亲和母亲都被压抑了。



当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触摸生殖器的那一刻，父母都会感到不安。这一点需要深入观察。他们的行为突然发生了变化，孩子注意到了。



出了问题。他们开始哭，“不要碰！”然后孩子开始觉得生殖器出了问题，他不得不压抑。生殖器是你身体最敏感的部分——你身体最灵敏、最有活力、最脆弱的部分。一旦生殖器不被允许触摸和享受，你就扼杀了敏感的根源。然后孩子就会变得麻木不仁。



他越是长大，就越是麻木不仁。



因此，首先有一个协议——必要的，但邪恶的。当一个人开始理解的那一刻，这个协议就必须抛掉，你必须恢复你的敏感度。这种协议的第二个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



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很多年了；我住在他的平房里。从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他不会看他的仆人。他是个有钱人，但他从不看他的仆人，也从不看他的孩子。他会跑进平房，然后从平房跑到他的车上。所以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如果你看着你的仆人，他们就会开始感到友好，然后他们开始问钱和这个那个。



如果你和你的孩子说话，那么你不像是主人，那么你就无法控制他们。“因此，他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假象。他担心，如果他与仆人交谈，如果他觉得仆人生病了，如果他同情他，那么他将不得不给一些钱或帮助。”。



每个人迟早都会明白，敏感就是容易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



你把自己拉进去，你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屏障，这是一种保障——一种安全措施。然后你可以穿过街道。。。乞丐在乞讨，那里有肮脏丑陋的贫民窟，但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你也看不到。在这个丑陋的社会里，一个人必须在自己周围制造一道屏障，一堵墙——一堵微妙、透明的墙——他可以躲在后面。否则，一个人是脆弱的，生活将非常困难。







这就是麻木不仁的原因。它帮助你在这个丑陋的世界里不被打扰；但这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非常高。你在这个世界上是自在的，没有被打扰，但你不能进入神圣，进入圆满，进入整体。你不能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对这个世界来说不敏感是好的，那么对那个世界来说敏感才是好的，这就产生了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进入那个世界，你必须创造敏感性，你必须扔掉所有这些墙，这些保护措施。



当然，你会变得脆弱。你会感到很多痛苦，但这种痛苦与你通过敏感所能达到的幸福相比微不足道。你变得越敏感，你就会越有同情心。但你会痛苦，因为你周围都是地狱。你是封闭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不到它。一旦你变得开放，你就会对这个世界的地狱和那个世界的天堂都开放。你会对两者都持开放态度。



不可能在一方面保持封闭，在另一方面保持开放，因为实际上，要么封闭，要么开放。如果你是封闭的，那么你对两者都是封闭的。如果你是开放的，你将对两者都开放。所以请记住：佛充满了幸福，但也充满了痛苦。



这种痛苦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他很幸福，但他为别人受苦。大乘佛教说，当佛到达涅盘之门时，看门人打开了门——这是一个神话，非常美丽——看门人打开门，但佛拒绝进入。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进来？我们等了你几千年了。每天都有消息说‘佛来了，佛来了！’整个天堂都在等你。进来吧！不客气！”



佛说：“除非其他人在我之前进入，否则我不能进入。



我会等的！除非每个人都进入了天堂，否则天堂不适合我。”



佛为他人受苦。至于他自己，他现在正沉浸在幸福之中。看到平行线了吗？你深陷痛苦之中，你继续觉得其他人都在享受生命。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在佛身上。他现在处于深深的幸福之中，他知道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方法是消除这种不敏感的方法。我们将详细讨论如何消除它。



足够了



结束




=======================================================


第15章：走向未被触及的内在真实

经文：

22. LET ATTENTION BE AT A PLACE WHERE YOU ARE SEEING SOME PAST HAPPENING, AND EVEN YOUR FORM, HAVING LOST ITS PRESENT CHARACTERISTICS, IS TRANSFORMED.
22.將專注力放在某處，從那裡你看見一些過去在發生，於是連你的形體，失去了它現有的屬性，都蛻變了。

23. FEEL AN OBJECT BEFORE YOU. FEEL THE ABSENCE OF ALL OTHER OBJECTS BUT THIS ONE. THEN, LEAVING ASIDE THE OBJECT-FEELING AND THE ABSENCE-FEELING, REALIZE.
23.去感覺在你面前的一個事物，感覺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事物都不存在。然後，拋掉事物之感與不存在之感，體悟。

24. WHEN A MOOD AGAINST SOMEONE OR FOR SOMEONE ARISES, DO NOT PLACE IT ON THE PERSON IN QUESTION, BUT REMAIN CENTERED.
24.當憎惡某人或喜愛某人的心情生起時，不要將它放在涉及之人身上，而是保持歸於中心。


这个时代的伟大Tantra人之一，乔治·古尔吉夫说，认同是唯一的罪过。下面的经文，关于中心的第十段经文——我们今晚要深入了解——与身份认同有关。因此，首先要明确身份认同的含义。



你曾经是个孩子；现在你不是了。有人变年轻，有人变老，童年就成了过去。青春已经逝去，但你仍然认同你的童年。你不能把它看作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不能成为它的旁观者。每当你看到你的童年时，你并不冷漠，你和它是一体的。



每当有人想起他的青春，他就是其中的一员。



其实，现在这只是一场梦。如果你能把你的童年看作一场梦，看作一部在你面前流逝的电影，而你并不认同它，你只是一个观照者，你会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洞察力。如果你把你的过去看作一部电影，一场梦——你不是它的一部分，你只是旁观。



……而实际上那是你——那么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如果你在思考你的童年，你就不在其中——你不可能在其中。童年只是一段记忆，只是过去的记忆。你保持冷漠，看着它。你与众不同：你是一个旁观者。



如果你能感受到这种旁观，然后在屏幕上把你的童年看作一部电影，那么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第一：如果童年只是一个你能看到的梦，那么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第二天都会变成一个梦。如果你年轻，那么你的青春将成为一个梦。如果你老了，那么你的晚年也将成为一个梦。有一天你还是个孩子；现在，童年已经变成了一场梦，你可以观察到它。



从过去开始是件好事。观察过去，并从中解脱出来；成为旁观者。然后观察未来，无论你对未来有什么想象，也要成为它的旁观者。然后你可以很容易地观察你的现在，因为那时你知道，任何现在都是昨天的未来，明天它将成为过去。但你的观照永远不会过去，永远不会未来。你的观照意识是永恒的；这不是时间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时间里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梦。



记住这一点：每当你在晚上做某事时，你就会认同它，而你永远不会在梦中记住这是一场梦。



只有在早上，当你从梦中醒来时，你才能记得那是一场梦，而不是现实。为什么？因为那时你是冷漠的，而不是在其中。然后就有了缺口。那里有一些距离，你可以看到那是一场梦。



但你的全部过去是什么？缺口就在那里，距离就在那里。试着把它看作一场梦。现在这是一场梦；现在，它只不过是一场梦，因为就像梦变成了记忆一样，你的过去也变成了记忆。你无法真正证明你认为的童年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一场梦。这很难证明。






那可能只是一场梦，也可能是真实的。记忆无法说出这是真的还是梦。心理学家说，老年人偶尔会混淆他们的梦和现实。



孩子们也总是感到困惑。早上，小孩子无法辨别。



他们在梦中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他们可能会为一个在梦中被毁的玩具哭泣。而且，在睡眠中断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仍然会受到梦境的影响。如果有人在梦中谋杀了你，即使你的睡眠被打破，你完全清醒，你的心跳仍然很快，血液循环也很快。你可能还在流汗，一种微妙的恐惧仍然在你周围徘徊。



现在你醒了，梦已经过去了，但你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感觉到这只是一场梦，什么都没有。



当你能感觉到这是一场梦，那么你就走出了它，没有恐惧。



如果你能感觉到过去只是一场梦——你不应该投射这一点，也不应该强迫人们认为过去只是一个梦，这是一个结果——如果你能观察到这一点；如果你能意识到它，而不参与其中，也不没有认同感；如果你能站在那里看着它，它就会变成一场梦。任何你能旁观的都是一场梦。



这就是为什么商羯罗Shankara和龙树Nagarjuna会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场梦。并不是说这是一场梦；他们不是傻瓜，不是说这个世界只是一场梦的傻瓜。



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成为了旁观者。即使在这个如此真实的世界里，他们也成为了旁观者。一旦你成为任何事情的旁观者，它就会变成一场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被称为MAYA，一种幻觉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它是不真实的，而是一个人可以成为它的旁观者。一旦你成为旁观者——意识到，完全意识到——整个事情对你来说就像一场梦，因为空间就在那里，你不认同它。但我们继续认同。



就在几天前，我正在阅读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这是一本罕见的书。这真的是世界文学上第一本有某人裸露自己的文学作品。无论他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不道德的事，他都会敞开心扉，一丝不挂。



但如果你读了卢梭的《忏悔录》，你一定会觉得他很享受；他感到非常高兴。谈到他的罪恶，谈到他的不道德，他感到欢欣鼓舞。他似乎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在引言的开头，卢梭说：“当审判的最后一天到来时，我会对上帝，对全能者说，‘你不必为我烦恼。读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一切。’”



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坦白过。在书的结尾，他说：“全能的上帝，永恒的上帝，实现我唯一的愿望。我已经忏悔了一切；现在让一大群人聚集起来听我忏悔。”



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他可能已经承认了一些他没有犯下的罪。他感到很高兴，他很享受这一切。他已被确认身份。只有一种罪是他没有承认的，那就是被指认的罪。无论他犯了什么罪或没有犯什么罪，他都是认同的，对于那些深刻了解人类思想运作方式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罪过。当他第一次向一小群知识分子读自己的供词时，他认为会发生翻天覆地的事情，因为正如他所说，他是第一个如此如实地认罪的人。知识分子听了，他们变得越来越厌倦。




卢梭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认为奇迹即将发生。当他结束时，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人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卢梭的心都碎了。他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东西，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但只有沉默，每个人都在考虑如何离开那里。



除了你自己，谁对你的罪感兴趣？没有人对你的美德感兴趣，也没有人对你们的罪恶感兴趣。人是这样的，他变得兴高采烈，他的自我，他的美德和他的罪恶也变得更加强大。在写了《忏悔录》之后，卢梭开始认为自己是圣人，一个圣人，因为他已经忏悔了。但基本的罪过依然存在。最基本的罪过是跟时间上发生的事情认同。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梦一般的，除非你脱离它，不认同它，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幸福。






认同是痛苦；不认同是幸福。第十种技术与认同有关。



第十段经文经：



让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方，在那里你看到了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甚至你形体，失去了现在的属性，都蜕变了。



你在回忆你的过去——任何发生的事情。你的童年，你的风流韵事，你父亲或母亲的去世。



任何东西，看着它，但不要卷入其中。记住它，就好像你在记住别人的生活一样。当这件事再次被拍摄，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时，要专注、意识到、观照，保持冷漠。你过去的状态会出现在电影和故事中。



如果你还记得你的恋情，你的初恋，你会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你过去的形体会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否则你就记不起来了。也要脱离你过去的形体。看着整个现象，就好像别人在爱别人，就好像整个事情不属于你。你只是一个目击者，一个观察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技术。它被广泛使用，尤其是被佛陀使用。



这种技术有多种形式；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当你晚上刚入睡，准备入睡时，回顾一整天的记忆。不要从早上开始。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就在床上——最后一件事——然后回去。然后一步一步地回到你第一次醒来时的第一次经历。回到过去，不断地记住你没有参与其中。



例如，下午有人侮辱你。看到你自己，你自己的形态，被别人侮辱，但你仍然只是一个观察者。



不要介入；不要再生气了。如果你再次生气，那么你就认同了。那么你就错过了冥想的要点。不要生气。他不是在侮辱你，他是在侮辱下午的表现。那个形体现在已经不见了。



你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形态在流动。在你的童年时期，你有一种形态，而现在你没有那种形态；那种形态已经消失了。河流般，你在不断变化。所以，当你在晚上回想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时，只要记住你是一个旁观者——不要生气。有人在称赞你——不要高兴。只要把整件事看得像是在漠不关心地看一部电影。倒着放的，它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对那些睡眠有问题的人。



如果你有任何睡眠问题，失眠，失眠，如果你发现很难入睡，这将有很大帮助。为什么？因为这是心灵的放松。当你回溯的时候，你正在放松思想。第二天早上，你开始缠绕，头脑在很多地方被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许多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事情会留在脑海中，没有时间让它们在发生的那一刻沉淀下来。



所以晚上回溯吧。这是一个展开的过程。当你回到刚躺在床上的早晨，回到早上的第一件事时，你会再次拥有早上的新鲜头脑。



然后你就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睡着了。



你也可以在你的一生中使用这种回溯的技巧。马哈维亚就常使用这种回溯技术。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运动叫戴尼提。他们正在使用这种方法，并发现它非常非常有用。这个运动，戴尼提说，你所有的疾病都只是过去的后遗症。他们是对的。如果你能倒退并放松你的一生，那么随着放松，许多疾病将完全消失。许多成功的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这么多人患有某种特定的疾病，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帮助，也没有任何医学上的帮助；疾病仍在继续。这种病似乎是心理上的。该怎么办？对某人说他的病是心理上的，也于事无补。相反，它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害的，因为当你说他的疾病是心理疾病时，没有人感觉良好。



那他能做什么？他觉得自己很无助。



这种倒退是一种神奇的方法。如果你慢慢地回溯——慢慢地把思想放松到这种疾病发生的第一刻——如果你回到你第一次受到这种疾病的攻击的时候，如果你能放松到那一刻，你就会知道这种疾病基本上是由某些其他事情、某些心理因素组成的。



回到过去，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如果你经历了疾病最初侵袭你的那一刻，你会突然意识到是什么心理因素导致了它。你什么都不做，你只需要意识到这些心理因素，然后倒退。



许多疾病只是因为情结被打破而从你身上消失。当你已经意识到情结时，那么就没有必要了；它被从你这里清除了。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宣泄。如果你能每天都这样做，你会感到一种新的健康，一种新鲜感扑面而来。如果我们能教会孩子们每天都这样做，他们就永远不会被过去所拖累。他们将永远不需要回到过去，他们将永远在这里和现在。不会有任何焦虑；过去的一切都不会笼罩在他们身上。你可以每天都这样做。它会给你一个新的洞察力，让你在一整天中回顾过去。头脑会想从早上开始，但要记住，那就没有解脱。相反，整个事情被重新强调了。如果你从早上开始，你就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



印度有很多所谓的老师建议这样做——反思一整天——他们总是说从早上开始再做一次。这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为如果你重新强调整件事，陷阱就会加深。



永远不要从早到晚，要倒着放。只有这样，你才能清洗整个过程，清理整件事。头脑想从早上开始，因为这很容易：头脑知道这一点，没有问题。如果你开始倒退，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跳到了早晨，又开始向前走了。不要那样做——要注意，回溯。



你也可以训练你的思维去回顾其他事情。只要从一百开始——99，98，97…回去。从一百倒退到一。你会感到困难，因为头脑有一个从一到一百的习惯，而不是从一百到一。



同样，你用这种技巧时也必须倒退。会发生什么？倒着看，放松思想，你就是一个旁观者。你看到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现在它们并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现在你只是一个观察者，它们正在脑中的屏幕上发生。






当你每天都这样做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当你在市场、办公室或任何地方工作时，你会意识到，你可以成为刚刚发生的事件的旁观者。如果你能成为旁观者，回顾曾经侮辱过你的人而不为此感到愤怒，为什么不现在就回顾一下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呢？



有人在侮辱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把自己拉到一边，你可以看到有人在侮辱你，但你仍然与你的身体、思想和被侮辱的人无关。



你可以亲眼目睹。如果你能亲眼目睹，你就不会生气；那么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你认同时，愤怒才是可能的。如果你没有认同，愤怒是不可能的——愤怒意味着认同。



这个技巧说，看看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你的形态都会在那里。经文说的是你的形态，而不是你。你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总是涉及到你的形态；你从来没有参与过。当你侮辱我的时候，你没有侮辱我。你不能侮辱我，你只能侮辱形态。我的形态就在此时此地。



你可以侮辱这种形态，我也可以脱离这种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徒一直坚持脱离名字和形态。你既不是你的名字，也不是你的形态。你是知道形态和名字的意识，而意识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



但这很难。所以从过去开始，这很容易，因为现在有了过去没有的紧迫感。二十年前有人侮辱了你，所以没有什么紧迫感。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这只是一件死的事情，只是过去的死；意识到这一点很容易。但一旦你能意识到，对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同样的观察就没有困难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是很困难的。这个问题是如此紧迫，而且如此接近，以至于没有行动的空间。很难创造空间并远离事件。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要从过去开始：审视你自己的形态，超然，置身事外，与之分离，并通过它而改变。



你将通过它而改变，因为这是一次深度清洁，一次放松。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在时间上的存在并不是你的基本现实。



现实与你是分开的。事情来了又去，一点也不碰它。你保持清白，不受伤害；整个事情过去了，整个生活也过去了：好与坏，成功与失败，赞扬与指责——一切都过去了。疾病和健康，年轻和年老，出生和死亡——一切都过去了，你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如何了解你内在这个未被触及的现实呢？这就是这种技巧的目的。



从过去开始。当你审视自己的过去时，会有一种隔阂；这种视角是可能的。



或者展望未来。但展望未来是困难的。只有少数人观察未来并不困难——对诗人来说，对那些有想象力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像看待现实一样看待未来。但通常情况下，过去是好用的；你可以回顾过去。对于年轻人来说，展望未来可能是件好事。他们更容易展望未来，因为年轻人是面向未来的。


对于老人来说，除了死亡，没有未来。



他们不能展望未来；他们很害怕。这就是为什么老人们总是开始想起过去。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自己的记忆，但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从过去开始到现在——这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倒退。



如果他们能多次倒退，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整个过去都被冲走了。然后一个人可以在没有过去的情况下死去。如果你能在没有过去的情况下死去，你就会有意识地死去；你死后会完全清醒。那么死亡对你来说就不是死亡。相反，这将是一次与不朽的会面。



清理过去深处的整个意识，你的存在就会通过它而改变。试试这个。这种方法不是很难，只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该方法不存在固有的困难。这很简单，你可以开始回溯你的一天。就在今晚，躺在你的床上，倒着放，你会感到非常美丽，你会觉得非常幸福。然后一整天就过去了。但不要着急，要慢慢地通过，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很多事情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在一天中，你真的错过了很多事情，因为你太投入了。但是，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大脑也会继续收集。



你正穿过一条街。有人在唱歌，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听到了声音，只是在街上经过。但大脑已经听到并记录了它。现在，它将继续存在；那将成为你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回溯吧，但要非常慢，就好像一部电影正在以非常慢的动作向你倒放一样。回去看看细节，然后你的一天会看起来非常、非常长。事实上，这是因为对于大脑来说，有太多的信息，而大脑已经记录了一切。现在回去。



渐渐地，你将能够知道所有已经记录的事情。一旦你可以回去，它就像一台录音机：它被冲走了。当你到达早晨时，你就会睡着，睡眠质量也会有所不同——这将是一种冥想。再说一遍，在早上，当你觉得自己已经醒来时，不要立即睁开眼睛。倒退进深夜。



一开始会很困难。你可以走一点。你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你在睡眠中断前刚刚做的梦的某个部分、某个片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逐渐的努力，你将能够渗透得越来越多，三个月后，你将可以向后移动到刚入睡的时候。



如果你能倒退进睡梦深处，你的睡眠和清醒质量就会完全改变，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做梦；梦将变得徒劳。如果你能回溯进白天和夜晚，就不需要做梦了。



现在心理学家说做梦其实是一种解脱。如果你自己已经做到了，那么就没有必要了。所有一直悬在脑海中的，所有尚未实现的，不完整的，都试图在梦中完成。



你路过时，看到了一座美丽的房子，你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欲望，想要拥有它。但你正要去办公室，没有时间做白日梦，所以你只是路过。你甚至没有注意到大脑已经产生了拥有这座房子的欲望。但现在，这种欲望悬在那里，悬浮着，如果不能消除，就很难入睡。



睡眠困难基本上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你的一天仍然笼罩着你，你无法摆脱它。你紧紧抓住它。然后在晚上你会看到一个梦，你已经成为了这所房子的主人——现在你住在这所房子里。



当这个梦想降临到你身上的那一刻，你的心就松了一口气。



所以通常人们认为梦是对睡眠的干扰，这是绝对错误的。梦不会干扰你的睡眠。它们并没有打扰你的睡眠，它们真的很有帮助；没有它们你根本睡不着。



就你而言，没有梦你就无法入睡，因为你的梦正在帮助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事情。



还有一些事情是无法完成的。你的头脑一直在渴望荒谬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在现实中是无法完成的，那该怎么办呢？那些不完整的欲望在你身上继续，它们让你保持希望，让你思考。那该怎么办呢？你见过一个美丽的女人，你被她吸引了。现在有了占有她的欲望。这可能是不可能的，女人甚至可能都不看你一眼。那该怎么办呢？



梦会帮助你。









在梦中，你可以占有这个女人，然后你的心就释然了。就心灵而言，梦想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



爱一个现实中的女人和爱一个梦中的女人，心灵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或者这可能是不同的，梦的现象可能更美丽，因为那样的女人就不会打扰你了。这是你的梦，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女人不会给你制造任何问题。对方完全不在，你独自一人。没有障碍，所以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



对头脑没有区别；头脑无法区分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例如，如果你可能昏迷一整年，并且你一直在做梦，那么在一年的时间里，你将无法感觉到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梦。这将是真实的，梦将持续一年。



心理学家说，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昏迷一百年，他就会做梦一百年，而不是一刻都怀疑他所做的只是一场梦。如果他死了，他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生命只是一场梦，永远不会是真的。对于头脑来说没有区别：现实和梦想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头脑可以在梦中放松。


那么就不需要做梦了。你的睡眠质量将完全改变，因为如果没有梦，你会跌入最底层，如果没有梦你会在睡眠中意识到。



这就是奎师那在《薄伽梵歌》中所说的，当每个人都在熟睡时，瑜伽士没有，瑜伽士是醒着的。这并不意味着瑜伽士没有睡觉——他也在睡觉，但睡眠质量不同。你的睡眠就像被麻醉的无意识状态。而瑜伽士的睡眠是一种没有思想的深度放松。他完全放松；他全身的每一根纤维和细胞都很放松，没有任何张力。



但他却清楚地知道整个现象。



试试这个技巧。从今晚开始，尝试一下，然后在早上也这样做。当你觉得你已经适应了这项技术，你可以做到的时候，一周后，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的整个过去。



请一天假，去一个孤独的地方。如果你禁食，保持沉默，那就太好了。躺在某个孤独的海滩上或某棵树下，从这一点开始走向你的过去：你躺在海滩上感受沙子和阳光，现在向后移动。继续深入、深入、深入，找出你能记住的最后一件事。



你会大吃一惊的。通常情况下，你记不住太多，也过不了四五岁的年龄。那些记忆力很好的人可能会回到三岁的年龄，但突然一个障碍来了，一切都变黑了。



但如果你尝试这种技巧，你会逐渐打破障碍，很容易就能记住你出生的第一天。这是一个启示。



带着你的阳光和海滩再次回来，你将是一个不同的人。如果你付出更多的努力，你可以穿透子宫。你有关于子宫的记忆——和你母亲九个月的记忆。这九个月的时间也被记录在脑海中。当你的母亲情绪低落时，你记录下来是因为你感到沮丧。你和母亲是如此的亲密，如此的团结，如此的统一，以至于发生在你母亲身上的一切都发生在你身上。当她生气的时候，你也很生气。



当她开心的时候，你也开心。当她受到表扬时，你会觉得受到了表扬。当她生病的时候，你感受到了痛苦，痛苦，一切。



如果你能穿透子宫，现在你就走上了正轨。然后，渐渐地，你可以渗透得更多，你可以记住你进入子宫的第一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回忆，马哈维亚和佛陀才能说有前世，有转世。转世并不是一个硬性法则，它只是一种深层的心理体验。



如果你能回忆你进入母亲子宫的第一刻，那么你就能穿透更多，你就能记住你前世的死亡。一旦你接触到这一点，路就掌握在你手中；然后你可以很容易地回到前世。这是一次经历，结果是惊人的，因为你知道，在很多很多世中，你都过着和现在一样的无聊生活。你已经做了很多次了，重复了很多次。图案相同，格式相同，只是细节不同。你爱过其他女人，现在你爱这个女人。你收集钱财。。。硬币是一种，现在又是另一种。但整个模式是一样的；它是重复的。



一旦你看到，很多很多世中你都过着同样的生活，这整个恶性循环是多么愚蠢，突然你被唤醒，整个事情变成了一场梦。你被抛出了，现在你不想在未来重复同样的事情。



欲望停止了，因为欲望不过是投射到未来的过去。欲望只不过是你过去的经历，在寻找另一次重复。欲望只是一种旧的经历，你想再重复一遍，没有别的。除非你意识到这整个现象，否则你不能离开欲望。你怎么能离开它？过去是一道巨大的屏障，一道岩石般的屏障。它在你的头上；它正在推动你走向未来。欲望是由过去创造的，并投射到未来。如果你能把过去当成一场梦，那么所有的欲望都会变得无能为力。他们倒下了，他们只是枯萎了——未来消失了。在过去和未来的消失中，你被改变了。



第十一个技巧：



感受眼前的物体。感觉除了这一个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物体。然後，拋掉事物之感與不存在之感，體悟。



感受面前的物体——任何物体。例如，一朵玫瑰花。任何事情都可以。感受一个物体在你面前。首先，感受它。光看到是不行的——感受它。你看到了一朵玫瑰花，但你的心没有静止，你没有感受到；否则你可能会开始哭泣，否则你可能开始大笑和跳舞。你没有感受到，你只是看到了。即使是看到也可能不完整，因为你永远看不完整。过去，记忆，说这是一朵玫瑰，你就这样草草经过了。



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脑子里说这是一朵玫瑰。你知道它的一切，就像你以前知道玫瑰一样，那么这朵呢？所以你就这样草草经过了。仅仅一瞥就足以唤起你对玫瑰过去经历的记忆，你就这样草草经过了。即使是看到也不完整。



留在玫瑰上。看它，然后感受它。该怎么去感受它？闻闻它，触摸它，让它成为一种深刻的身体体验。首先闭上眼睛，让玫瑰触摸你的整个脸。感受它。把它放在眼睛上，让眼睛触摸它；闻一闻。把它放在心上，对它保持沉默；给玫瑰一种感觉。忘记一切，忘记整个世界。感受你面前的一个物体，感受所有其他物体的消失，因为如果你的大脑还在思考其他事情，那么这种感觉就不会深入。忘记所有其他的玫瑰，忘记所有其他人，忘记一切。让这朵玫瑰留在那里。只有玫瑰，玫瑰，玫瑰！忘掉其他一切，让这朵玫瑰把你完全包裹起来。。。你淹死在玫瑰里了。



这将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敏感。但对于女性来说，这并不那么困难；他们能更容易地感觉到。对于男性来说，这可能有点困难，除非他们有非常发达的美感，比如诗人、画家或音乐家——他们能感受到东西。但是试试看。孩子们做这件事很容易。










我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他能很容易地感受。



当我送给他一朵玫瑰花，并告诉他我告诉你的一切时，他做到了，他非常喜欢。然后我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变成了一朵玫瑰花——这就是感觉。我变成了玫瑰花。”孩子们做这件事很容易，但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他们；否则他们可能是最好的冥想者。



完全忘记所有其他对象。感觉除了这一个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物体。爱就是这样。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忘记整个世界。如果你还记得这个世界，那么要清楚这不是爱。你已经忘记了整个世界；只剩下爱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爱是一种冥想。你也可以把这个技巧当作一种爱的技巧：忘记其他一切。



就在几天前，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妻子来找我。他的妻子在抱怨某件事；这就是她来的原因。这位朋友说：“我已经冥想一年了，现在我已经深深地沉浸其中了。当我冥想的时候，我发现当我的冥想达到顶峰时，突然哭着说：“拉杰尼希，拉杰尼希！（作者的本名）”这对我有帮助，但现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我和妻子做爱时，当我达到性高潮时，我开始哭，“拉杰尼希，拉杰尼希！”正因为如此，我妻子非常不安，她说：“你是在和我做爱，还是在冥想，是在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拉杰尼希”“



那人对我说：“现在很难了，因为如果我不哭喊：‘拉杰尼希，拉杰尼希！’我就无法达到顶峰。



如果我哭喊，我的妻子会非常不安。她开始哭啊哭，然后大吵大闹。那该怎么办呢？因此，我带来了我的妻子。“当然，他妻子的抱怨是对的，因为她不喜欢别人在他们之间。这就是为什么爱需要隐私——绝对的隐私。隐私是有意义的，只是为了忘记其他一切。”。



在欧洲和美国，现在他们正在从事集体性行为。这简直是荒谬的——许多情侣在一个房间里做爱。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那样的爱就永远不会深入。这将变成一场性狂欢。他人的存在成为一种障碍；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冥想。



对于任何一件物品，如果你能忘记整个世界，你就陷入了深深的爱中——与一朵玫瑰或

石头或任何东西。但条件是感受这个物体的存在，感受其他一切都消失。让这个物体成为你意识中唯一存在的东西。如果你尝试一些你天生喜欢的东西，那会很容易。



你很难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放在你面前，忘记整个世界。



这会很困难，但禅宗大师已经做到了。他们有供冥想的岩石花园。没有花，没有树，什么都没有——只有石头和沙子。他们在岩石上冥想，因为他们说，如果你能与岩石建立深厚的爱情关系，那么没有人能为你制造障碍。



男人就像石头。如果你能爱一块石头，那么你就能爱一个男人，那么就没有问题了。男人甚至比石头更像石头。很难打破它们并穿透他们。



但选择一些你天生喜欢的事物，然后忘记整个世界。品尝存在，品尝存在，感受它，深入它，让它深入你的内心。然后，拋掉事物之感。。。然后是这项技术中最困难的部分。您已经离开了所有其他对象，只剩下一个对象。你忘记了所有，只剩下一个。







现在，拋掉事物之感。。。现在把你对这个物体的感觉放在一边。离开忽略了其他物体的感觉和感受。现在只有两件事；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连这个“不存在”也离开。只有这朵玫瑰，这张脸，这个女人，这个男人，这个石头，在场。也离开这个，连感觉也离开。突然间，你陷入了一个绝对的真空，什么都没有留下。Shiva说，体悟。意识到这种真空，这种无。这是你的本性，这是纯粹的存在。



直接接近虚无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和艰巨。因此，很容易把一个物体草草经过。首先，要把物体放在脑子里，完全感受它，你不需要记住其他任何东西。你的整个意识都充满了这个物体。



那么也离开这个，也忘记这个。



你掉进了深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只有你的主体性才是存在的——纯粹的、未受污染的、未被占据的。这个纯粹的存在，这个纯粹的意识，是你的本性。但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次尝试整个技巧。首先创造一种物体感。



几天内只做这一部分，不要做整个技术。



首先，在几天或几周内，只做一部分——第一部分。创造一种物体感；

用物体充满你。使用一个对象，不要更改对象，因为对于每个对象，你都必须再次做出同样的努力。如果你选择了一朵玫瑰花，那么就继续每天使用它。充满它，这样有一天你就可以说：“现在我是花。”然后第一部分就完成了。当只有一朵花在那里，其他的都被遗忘了，那就好好享受这个想法几天吧。它本身是美丽的——非常、非常美丽、充满活力、强大。



感觉几天就好了。然后，当你适应了它，它变得很容易，那么你就不需要挣扎了。然后花朵突然来到那里，整个世界都被遗忘了，只剩下花朵。



然后试试第二部分：闭上眼睛，也忘记那朵花。如果你已经完成了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不难了——记住。但是，如果你一次尝试整个技巧，第二步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能做到第一步，如果你能为一朵花忘记整个世界，你也能为虚无忘记这朵花。



所以第二部分会到来，但首先你必须为之奋斗。但头脑非常棘手。头脑总是说要尝试整个事情，然后你就不会成功。



然后头脑会说，“这没用”，或者“这不适合我”。如果你想成功，可以分部分尝试。让第一部分完成，然后做第二部分。然后物体不在那里，只剩下你的意识，就像一盏灯，一团周围没有任何东西的火焰。



你有一盏灯，它的光照射在许多物体上。想象一下。在你的房间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把一盏灯带进黑暗的房间，所有的东西都会亮起来。灯把光照射在每一个物体上，这样你就能看到它们。



现在保留一个物体；使得只有一个物体。灯是一样的，但现在只有一个物体在它的光里。现在也移除该物体：现在灯光没有任何对象。你的意识也是如此。你是一束火焰，一束光；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目标。你离开了整个世界，你选择了一个对象来集中注意力。你的火焰保持不变，但现在它不再被多个物体占据，

它只有一个。然后也放下那个物体。突然间，只剩下光——觉知。它没有落在任何东西上。佛陀称之为NIRVANA涅槃；这个马哈维亚称之为KAIVALYA——完全的孤独。

《奥义书》称之为“知梵”或“atman”的经历。Shiva说，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实现至高无上。







第十二种技术：



当憎恶某人后喜爱某人的情绪出现时，不要把它放在所涉及的人身上，而是要保持归于中心。



如果仇恨产生于某人或指向某人，或者爱产生于某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把它投射到这个人身上。如果你对我感到仇恨，你就会在仇恨中完全忘记自己；只有我成为你的对象。如果你对我有爱，你就会完全忘记自己；只有我成为了对象。你把你的爱或恨或任何东西投射到我身上。你完全忘记了你存在的内在中心；对象成为中心。这段经文说，当仇恨或爱出现，或任何支持或反对某人的情绪出现时，不要把它投射到那人身上。记住，你是它的源泉。



我爱你——普通的感觉是你是我爱的源泉。事实并非如此。我是源头，你只是我投射爱的屏幕。你只是一个屏幕；我把我的爱投射在你身上，我说你是我爱的源泉。这不是事实，这是虚构的。我把我的爱能量投射到你身上。在投射到你身上的爱的能量中，你变得可爱起来。你可能对别人不可爱，也可能对别人来说完全反感。



为什么？如果你是爱的源泉，那么每个人都会对你感到爱，但你不是爱的源泉。我投射爱，然后你变得可爱；有人投射出仇恨，那么你就会变得令人反感。而其他人什么都不投射，他漠不关心；他可能根本没看你一眼。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在度蜜月，月亮看起来美丽、神奇、美妙。似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就在同一个晚上，对你的邻居来说，这个奇迹般的夜晚可能根本不存在。他的孩子去世了——那么同样的月亮只是悲伤，无法忍受。但对你来说，它是迷人的，迷人的；这让人抓狂。为什么？月亮是源头，还是月亮只是一个屏幕，你在投射自己？



这段经文说，当月亮对着某人或为了某人出现时，不要把它放在有问题的人身上，也不要放在有问题的物体上。保持居中。记住，你是源头，所以不要移动到对方，要移动到源头。当你感到讨厌的时候，不要去找那个对象。去到仇恨来的地方。不要去到它要去的人那里，而是从它来的地方去到中心。移动到中心，进入内部。把你的仇恨、爱、愤怒或任何事情作为一次通往你内在中心、源头的旅程。移动到源头并保持在中心。试试看！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科学的心理技巧。有人侮辱了你——愤怒突然爆发，怒火中烧。愤怒正流向侮辱你的人。现在你会把所有的愤怒投射到他身上。他什么也没做。



如果他侮辱了你，他做了什么？他刚刚刺痛了你，他帮助你激起了愤怒——但愤怒是你的。如果他去见佛陀并侮辱他，他将无法在佛陀身上制造任何愤怒。或者，如果他去找耶稣，耶稣会把脸伸给他。或者，如果他去了达摩，他会哈哈大笑。所以这取决于情况。



对方不是源头，源头总是在你的内在。对方是打击目标，但如果你内在没有愤怒，它就无法发泄出来。如果你打了一个佛，只有慈悲会出来，因为那里只有慈悲。愤怒不会爆发，因为愤怒不存在。如果你把一个水桶扔进一口枯井，什么也不会出来。在一口充满水的井里，你扔一个水桶，水就出来了，但水是从井里出来的。



水桶只能帮你把它捞出来。所以，侮辱你们的人只是向你们扔了一个水桶，然后这个水桶就会充满你们内心的愤怒、仇恨或火焰。记住，你是源头。



对于这种技术，请记住，你是你投射到他人身上的一切的来源。



每当有反对或支持的情绪时，立即进入内在，找到仇恨的源头。保持在那里的中心；不要移动到目标对象。



有人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愤怒——立即感谢他，忘记他。闭上你的眼睛，进入内在，现在看看爱或愤怒的来源。从哪里？往里走，往里走。你会在那里找到源头，因为愤怒来自你的源头。



仇恨或爱或任何东西都来自你的源头。在你生气、爱或恨的那一刻，很容易找到源头，因为那时你很热。移动进去很容易。路径是热的，你可以顺着它摸进去，你可以顺着这种热向内移动。当你到达内在的一个冷静点时，你会突然意识到一个不同的维度，一个在你面前打开的不同的世界。用愤怒，用仇恨，用爱进入内在。




但我们总是用它来移动到目标对象，如果没有人在那里让我们投射，我们会感到非常沮丧。然后我们甚至继续投影到无生命的物体上。我见过一些人对自己的鞋子感到愤怒，愤怒地扔鞋子。他们在干什么？我见过愤怒的人愤怒地推门，把愤怒的情绪发泄在门上，辱骂门，对门使用肮脏的语言。他们在干什么？



最后，我将用一个禅宗的见解来结束。



最伟大的禅宗大师之一，临济曾经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划船。我有一艘小船，我会独自在湖上航行。我会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



“有一次，我闭着眼睛在船上沉思着美丽的夜晚。一艘空船顺流而下，撞上了我的船。我闭着双眼，所以我想，‘有人在这里拿着他的船撞上了我们的船。’愤怒起来了。我睁开眼睛，正要对那个愤怒的人说点什么，然后我看到船是空的。然后就没有办法发怒了。”。我能向谁表达愤怒？船是空的。它正飘向下游，它来了，撞上了我的船。所以没有什么可做的。没有可能把愤怒投射到一艘空船上。“



临济说：“我闭上了眼睛，愤怒就在那里，但我找不到出路，闭上眼睛，和愤怒一起向后飘去。那艘空船成了我的体悟。在那个寂静的夜晚，我走到了自己的内在深处。那艘空船是我的师傅。现在如果有人来侮辱我，我会笑着说：‘这艘船也是空的。’我闭上眼睛走向内在。”



使用此技术。它可能会为你创造奇迹。



结束










=======================================================



第十六章：超越那无意识之罪



第一个问题：



问题1你昨天讨论的最后一个技巧是，当月亮对着某人或为某人升起时，不要把它放在目标人身上，而是保持归于中心。但当我们在愤怒、仇恨等方面尝试这种技巧时，我们会觉得我们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被压抑的情结。因此，请澄清如何在练习上述技术时摆脱这些被抑制的复合物。



表达和抑制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对立的，但基本上它们没有什么不同。在表达和抑制中，就同时在两者中，在此之外就是中心。



我很生气——我压抑住了愤怒。我本来想表达对你的愤怒；现在我抑制住了对你的愤怒。但无论是表达还是压抑，愤怒都会不断投射到你身上。



此技术不适用于抑制。这种技术改变了表达和抑制的基础。这个技巧说，不要把它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你是源头。无论你是表达还是抑制，你都是源头。重点既不在于表达，也不在于抑制。重点是要知道这种愤怒是从哪里产生的。你必须转移到中心，愤怒、仇恨和爱的源头。



当你压抑时，你并没有移动到中心，你在努力表达。



愤怒在我身上产生。通常，我可以做两件事：向某人表达或压抑。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关注对方，也关注浮出水面的愤怒能量，而不是源头。



这个技巧是完全忘记对方。只专注于你愤怒的能量，并深入内在，从它来的地方找到你内在的源头。当你找到源头的那一刻，就要保持专注。不要带着愤怒做任何事情——记住。在表达上，你在愤怒地做某事；在压抑中，你也在愤怒地做一些事情。不要带着愤怒做任何事情；不要碰它，把它当作一条路。只要深入了解它，就可以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当你找到源头的那一刻，很容易就集中在那里。愤怒必须被用来寻找源头。任何情绪都可以使用。



当你压抑的时候，你不会找到源头，你只是在与已经出现的想要表达的能量作斗争。你可以抑制它，但它迟早会被表达出来，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与出现的能量作斗争。它必须被表达出来。所以你可能不会在A身上表达，但你会在B或C身上表达。每当你发现有人比你弱，你就会表达能量。除非你表达出来，否则你会感到负担、紧张、沉重和不自在。所以它会被表达出来。你无法持续抑制它。它会从某个地方泄漏出去，因为如果它不泄漏出去，你会一直惦记它。所以抑制实际上只是推迟表达。你只是在推迟。








你对老板很生气，但你无法表达，那样对你不利。你必须把它往后推迟，所以你只需要等到你能把它表达在你的妻子、孩子或某个地方——你的仆人。。。当你到家的那一刻，你就会表达出来。当然，你会找到原因，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会合理化；他会发现一些琐碎的事情变得非常明显，因为你有东西要表达。



压制不过是拖延。你可以推迟几个月，甚至几年。那些知道的人说，你也可以推迟一生，但这必须得到表达。



这种技术根本不涉及抑制或表达——不！这项技术利用你的情绪，你的能量，作为一条通往内在深处的道路。



葛吉夫Gurdjieff过去常常制造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愤怒、仇恨或任何其他情绪强加给你，这是一种天生的现象。你不会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



Gurdjieff和他的门徒坐在一起，当你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他们已经准备好在你身上制造愤怒。



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行事。。。有人会说一些话，整个团队都会表现得如此无礼，以至于你会大发雷霆。突然间，愤怒就会出现；你在燃烧。当Gurdjieff看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点，你可以深入内在，也可以走出去，当顶峰在你里面，你即将爆发时，他会说：“闭上你的眼睛。现在要意识到你的愤怒，然后回去。”



只有到那时，你才会意识到这种情况是人为造成的。没有人对侮辱你感兴趣——这只是一场戏，一场心理剧——但愤怒已经产生了。即使你知道这只是一场戏剧，能量也不会突然平息，这需要时间。现在，你可以随着能量的平息向下移动到源头。



这种能量只会帮助你去到它的来源；您现在可以连接到原始源头。这是最成功的冥想方法之一。



创造任何情绪。。。但没有必要，因为一整天的情绪都在那里。利用任何心情冥想。然后你已经完全忘记了对方，你没有压制任何东西。你只是带着一些上升的能量往下走。



每一种能量都来自源头，所以现在这条路是热的，你可以利用这条路回去。当你到达原始源头的那一刻，能量就会消退到原始源头。



这不是压制：能量已经回到了最初的来源。当你能够将你的能量与你最初的来源重新结合时，你就成为了你身体、思想和能量的主人。你已经成为了师傅。现在你不会消耗你的能量。



一旦你知道能量是如何随着你回到中心的，就不需要任何抑制，也不需要任何表达。现在你没有生气。我说了些什么——你生气了。这种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前一刻你并不生气，但能量就在你身上。如果这种能量能够再次回到源头，你将再次和刚才一样。



记住：能量既不是愤怒，也不是爱，也不是恨。能量就是能量——中性。同样的能量变成愤怒；同样的能量变成性；同样的能量变成爱；同样的能量变成了仇恨。这些都是相同能量的不同形式。








你给予形式，你的头脑给予形式，能量进入其中。



所以请记住，如果你爱得很深，你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生气。如果你一点都不爱，那么你就会有很大的精力去生气，并且你会继续寻找可以生气的情况。如果你的能量是通过性来表达的，你就不会那么暴力。如果你的能量没有通过性来表达，你会更加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军队永远不会允许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原因。



如果允许的话，军队将变得毫无战斗力。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文明达到顶峰时，它就不能战斗。因此，更有文化、更文明的社会总是被较小的文明所淹没和击败——总是这样，因为一个更发达的社会关心个人的每一个需求，性也包括在内。因此，当一个社会真正建立起来、富裕起来时，每个人的性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但当性需求得到满足时，你就无法抗争。如果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你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斗争。因此，如果你想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就需要更多的性自由。如果你想要一个充满战争、争斗的世界，那么就否认性，压抑性，制造反对性的态度。



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所谓的圣人继续谈论和平，他们也继续谈论性。他们继续制造反对性的气氛，同时他们继续说世界需要和平，而不是战争。这太荒谬了。



嬉皮士更正确；他们的口号是正确的：“做爱，不要制造战争。”这是正确的。如果你能制造更多的爱，你就真的不能制造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压制性行为的所谓桑雅生总是暴力的，无缘无故地生气：只是愤怒，只是暴力，蠢蠢欲动，等待爆炸。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没有表现出来。除非能量降到源头，否则没有BRAHMACHARYA，就不可能真正禁欲。



你可以压制性行为，然后它就会变成暴力。如果性能量向下移动到中心，你就会像个孩子一样。



孩子的性能量比你多，但它仍然在源头上；它还没有移动到身体上。它会移动。当身体准备好，腺体准备好，身体成熟时，能量就会移动。为什么一个孩子看起来那么天真？能量在源头；它没有移动。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一个人变得开悟的时候。整个能量转移到源头，这个人变得像个孩子。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只有像孩子一样的人才能进入我的上帝的国。”



这是什么意思？从科学上讲，这意味着你的全部能量已经回到了源头。如果你表达，它已经搬走了。当它被表达出来时，你正在创造一种习惯，让能量向外流动，向外泄漏。如果抑制，则能量没有移动到源，也没有移出：它是悬浮的。悬浮的能量是一种负担。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真的表达了愤怒，你会感到宽慰。如果你经历了性生活，你会感到宽慰。如果你摧毁了什么，你的仇恨就会释放，你会感到宽慰。为什么会有这种解脱感？因为悬浮的能量是繁重的。你的头脑被它弄糊涂了。



你必须把它扔掉，或者让它移回原来的来源；这是仅有的两件事。



如果它回到源头，它就会变得无形。在源头上，能量是无形的。例如，电是无形的。当它移动进风扇时，它采取了一种形式。



当它进入灯泡时，它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你可以用一千种方式使用它——能量是一样的。形状是由它运动的机制决定的。



愤怒是机制，性是机制，爱是机制，恨是机制。



当能量进入仇恨的通道时，它就变成了仇恨。如果同样的能量进入爱，它就会变成爱。当它进入能量源时，它是无形的能量——纯能量。它既不是仇恨也不是爱，也不是愤怒也不是性，只是能量。那么它是纯洁的，因为无形就是绝对的纯洁。这就是为什么佛陀看起来如此天真、童真。能量已经转移到源头。



不要表达，因为你在浪费你的精力，和帮助对方浪费他的精力。不要抑制，因为这样你就造成了一种必须释放的暂停现象。那该怎么办？



这个技巧说，不要对情绪本身做任何事情，只要回到情绪的来源。当情绪高涨时，道路是清晰可见的；你可以顺着前进。利用情绪冥想。结果是奇迹般的，难以置信。一旦你找到了向你展示如何将能量注入源头的钥匙，你就会拥有不同的人格品质。



然后你就不会消散任何东西，然后它就会看起来很愚蠢。



佛说过，每当你对某人生气时，你就是在为他人的过错惩罚自己。他侮辱了你——这是他的行为——而你生气是在惩罚自己；你在消耗你的能量。这太愚蠢了。



但后来，听了佛陀、马哈维亚、耶稣的话，我们开始压抑；我们开始抑制我们的能量。然后我们认为这不好，生气是愚蠢的。



那该怎么办呢？压抑愤怒，不要生气，把自己拉进去，封闭自己。与你的愤怒作斗争并压抑它。但之后你会坐在任何时刻都会爆发的东西上。你坐在维苏威火山上，它随时都会爆炸。



你继续压抑。一整天的愤怒都集中起来了；整整一个月的愤怒都集中起来了；一整年的愤怒，你一生的愤怒，以及许多世的愤怒，都被收集起来了。它就在那里；它随时可能爆炸。然后你甚至变得非常害怕活着，因为任何时候任何东西都可能进去，你都会爆炸。



你变得害怕，每一刻都是内心的挣扎。



心理学家说，表达比压制要好，但宗教不能这么说。



宗教认为两者都是愚蠢的。在表达上，你既在伤害他人，也在伤害自己。



在压抑中，你在伤害自己，总有一天你会伤害别人。



移动到源头，使能量回落到源头并变得无形。



然后你会感到非常强大而不生气。然后你会感觉到能量——至关重要的能量。你会活着，你会有一个没有形式的强烈生命。只要你在场，任何人都会印象深刻。你不需要支配任何人，只需要你的存在，他们就会觉得某种强大的来源已经到来。



每当有人去拜佛或奎师那时，他的能量能突然感觉到风的变化，因为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来源。你靠近的那一刻，你就被磁化了。没有人在磁化你，没有人在尝试任何事情，只有存在。你可能觉得有人催眠了你，但没有人在催眠。一个佛的存在——他的能量已经变得无形，他的能量已经到达源头，他以他的源头为中心——这个存在本身就是催眠。它变得富有魅力。




佛陀开悟了。在开悟之前，他有五个弟子。他们都是苦行僧，当佛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苦行僧时，他用很多很多方式折磨自己的身体，发明了新的、更虐待狂的技术来折磨自己，这五个人是他的忠实追随者。佛陀觉得这完全是荒谬的。仅仅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是无法实现自我的。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离开了禁欲主义的道路。那五个追随者也立即离开了他。




他们说：“你放弃了。你不再是苦行僧了。”他们离开了他。



当佛开悟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那五个追随者。他们曾经是他的追随者，所以他必须去找他们。他觉得有责任——他必须找到他们，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什么。因此，他寻找他们，并在比哈尔邦旅行，从菩提伽耶到瓦腊纳西，只是为了找到他们。他们在鹿野苑。佛陀再也没有回过瓦腊纳西，再也没有回到鹿野苑，因为他只为那五个弟子而来。



他来到鹿野苑。那是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那五个苦行僧坐在小山丘上。他们看到佛陀来了，就说：“那个堕落的乔达摩佛，那个从苦行之路上逃掉的乔达摩·悉达多，来了。我们不能对他有任何尊重。”



于是他们闭上了眼睛。佛陀越来越近了，那五个苦行僧开始感觉到一种变化，一种思想的变化。他们开始不安。当佛陀走到近处时，突然五个人都睁开眼睛，倒在佛祖的脚下。佛陀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决定不尊重我，可现在你们为什么又这样？”



他们说：“我们没有做，它正在发生。你得到了什么？你变成了一股磁力。我们只是被拉。你在对我们做什么？你催眠了我们吗？”佛说：“没有！我没有对你做任何事，但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



所有的能量都落到了源头上，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突然感受到磁力。“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反对佛或马哈维亚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说，“那个人不好，他在催眠人们。”没有人在催眠。你被催眠了——那是另一回事。当你的能量回落到原本的来源时，你就变成了一个磁心。这项技巧是为了在你身上创造这个磁性中心。



第二个问题：



问题2昨天你说解开思想的冥想技巧非常重要。但在西方，成百上千的弗洛伊德和荣格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正在实践这项技术，但他们在试图改造存在方面并没有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有许多事情需要注意。第一：西方心理学还不相信人的存在，它只相信思想。对于西方心理学来说，还没有什么超越思想的东西。若并没有什么超越思想的东西，那个么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真正帮助人类。它最多能帮助人变得正常——最多！



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常态？只是平均水平。如果一个普通人自己不正常，那么正常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意味着你已经适应了人群。所以西方心理学只做一件事：每当有人不适应时，西方的方法就会让这个人再次适应人群。



人群根本没有受到质疑；人群本身是否还好没有被考虑。



对于东方心理学来说，人群不是标准。记住这个区别：对于东方心理学来说，人群不是标准，社会不是标准。社会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标准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佛是一个标准。除非你像佛一样，否则你就生病了。



对西方心理学来说，社会是标准，因为佛不可能是标准。



他们不相信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即内在的存在。如果没有内在的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开悟。但是，当内在的存在被照亮时，就会有开悟。



所以西方心理学实际上只是治疗，只是医学的一部分。它尝试，它帮助你重新调整，但它不是一种超越。东方的努力是为了如何超越思想，因为对我们来说没有精神疾病，记住。对我们来说，没有精神疾病——相反，精神（mind）就是疾病。对西方心理学来说，精神不是疾病。精神是你，而不是疾病。精神可以是健康的，精神也可以是病态的。



对我们来说，精神就是疾病，心智（mind）永远不会健康。除非你超越思想（mind），否则你永远不会健康。你可以生病并适应，也可以生病并不适应，但你永远不可能健康。



所以，正常人并不是很健康。他只是在界限内，他在界限内生病了。不正常的人是一个已经超越了界限的人；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数量，而不是质的区别。



疯人院里的疯子和你——没有质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区别。他比你更疯狂一点；你在界限之内。从功能上来说，你可以打开。他现在不能打开；他比你病得更远。他是晚期，没有别的。你就在路上，他已经到达了。








西方心理学试图把他带回社会，回到群体，回到人群。这让他很正常。它很好；就目前而言，它是好的。但对我们来说，除非一个人超越了思想（mind），否则他就是疯，因为对我们来说思想就是疯。



因此，我们试图放松思想，只是为了知道超越它的东西。他们也尝试放松的方法，只是为了调整思想，但超越并不存在。记住这一点：除非你能超越自我，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除非你能达到超越你的东西，否则生命毫无意义。



某些其他事情也。。。对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学派来说，人确实是一个不能快乐的存在。他们的存在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如果你没有不开心，那就是全部。记住，如果你没有不开心，就要满足——这就足够了。



你不可能快乐。为什么？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幸福在于本能，幸福在于像动物一样，而人是不可能的。你可能会失去理智，变得像动物；那么你就可以幸福了。但是你不会意识到幸福。这就是他们的矛盾。



如果你堕落，变得像动物一样，你会很高兴，但你不会意识到。如果你试图意识到你不可能快乐，因为你不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理性继续干扰着一切。人不能失去理性，人也不能与理性共存——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你不可能快乐。最多，如果你是明智的，你可以安排你的生活，这样你就不会不快乐。这是一件非常消极的事情。



对于东方心理学、形而上学或宗教来说，存在一个积极的目标。你可以快乐。你不仅可以快乐，也可以幸福。东方心理学说，如果你能感觉到自己不快乐，那就表明了你的潜力，你可以快乐的可能性；否则你也不会感到不快乐。



如果一个人能看到黑暗，他就有眼睛，能看到黑暗的人就能看到光明。



记住，盲人看不见黑暗。你可能一直在想盲人生活在黑暗中——完全忘记吧。



他们看不见黑暗，因为即使要看到黑暗，也需要眼睛。如果你能感觉到不快乐，你就有眼睛，如果你能感受到不快乐你就能感受到快乐。



其实，如果你感觉不到快乐，就不可能感到不快乐。这是相对的。



你有能力完全快乐，但思想却不可能



如果你堕落，变成一个身体，你会很快乐。弗洛伊德对此也表示赞同。如果你堕落了，完全忘记了你的理由，如果你变成一只动物，只是一个身体，你会很快乐，但你不会知道。有了思想，你可以知道，但你就不能快乐，因为思想一直在扰乱。身体可以是快乐的，但思想却一直令人不安。



东方已经找到了另一种可能性：超越。弗洛伊德说，如果你堕落，变成了一只动物，你会很快乐，但你不会知道；如果你在思想里，你可以知道，但你不可能快乐。东方答案说，如果你超越思想维，你会很快乐，也会觉知。这是第三点——超越。



这是三点。人在中间；下面是动物的存在。去森林里看看那些动物。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乐，但你会觉得他们很快乐。早上去海滩，或者早上去花园听鸟叫声。



他们可能不知道，但你会觉得他们很快乐。你从来没有唱过那样的歌。往下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是那么的天真无邪。他们很高兴，但你不高兴。



向下堕落，成为一个身体——然后你就会快乐。或者超越，成为精神或存在，你就会快乐。但在中间你会一直很紧张，因为思想真的不是终点



它只是在身体和灵魂两个现实之间延伸的一根绳子。



所以你就像一个NATA，一个走钢丝的人一样在绳索上。走钢丝的人不能放松。要么他必须回去，要么他必须向前走，但他不能停留在绳子上。他必须从绳索上下来，有两种可能性：他可以后退，也可以前进和超越。思想是一根绳子，与思想共存就是走钢丝。你一定会感到不平衡、不安；每时每刻都有焦虑和痛苦。思想的生命都是紧张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心理学成功地让你变得正常，但却没能让你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









但现在出现了新的趋势，人们正在思考，东方正在深深地渗透到西方。真的，这是东方的征服之道。西方征服了东方——他们的方式非常粗暴。东方有自己的征服方式——非常微妙的方式，沉默的方式。现在东方正在深深地渗透西方的思想。



没有任何暴力，没有任何明显的冲突，东方正在深深地渗透到西方。西方心理学迟早会进化出关于超越的概念，关于如何超越思想的概念。



放松在这两方面都有帮助。如果你只是想建立一个正常的心态，放松会很有帮助。但你的目标不是超越。如果你的目标是超越，那么过于放松可能会有所帮助。所有这些技巧都可以用于普通的心理平静，所有这些技巧也可以用于真正的没有思想的沉默。



有两种类型的沉默：一种是思想的平静，另一种是思想不在时的沉默。思想不再时的沉默，与思想的平静完全不同。在思想的平静中，思想是存在的，只是不是很疯狂。疯狂的速度减缓了——仅此而已。



西方心理学必须成为形而上学，人才能超越。它也必须成为一种哲学，最终它必须成为宗教。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人超越。



第三个问题：



问题3你一直在向我们解释许多冥想方法。



然而，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如此强大，除非一个人开始使用它，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当你开始使用一种方法时，它在性质上会有所不同。



我说的是方法——你可以使用它们。一旦你知道了科学背景、方法和诀窍，你就可以使用它，但入门会让它有质的不同。如果我引导你进入一种特定的方法，那将是一件不同的事情，因为许多事情都隐含在引导中。



当我谈论一种方法并向你解释时，你可以自己使用它。这个方法会向你解释，但它是否适合你，它将如何对你起作用，你是什么类型的人，都没有讨论。这是不可能的。



在开悟中，你比技术更重要。当师傅引导你时，他会观察你。他发现你是什么类型的人，他发现你在过去的生活中经历了多少，你此刻在哪里，你现在处于什么中心，然后他决定方法；他选择了一种方法。一种针对个人的方法。方法并不重要，你很重要，你正在被研究、观察和分析。



你的前世，你的意识，你的思想，你的身体，它们都被解剖了。你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着深刻的感受，因为旅程从你现在所处的那一点开始——。只靠方法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师傅为你选择一种特定的方法，如果他觉得这个特定的方法必须为你改变，需要微小的调整或一些添加，他会添加，删除，他会让这个方法适合你。然后他开始启蒙；然后他把方法交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坚持认为，无论何时你开始使用一种方法，你都不能谈论它。它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它是针对个人的。如果你把它告诉别人，它可能没有帮助，甚至可能有害。



这必须保密。除非你取得了成就，你的师傅说你现在可以传给其他人，否则根本不应该谈论它——不要说出来，甚至不要对你的丈夫、妻子或朋友说出来。不，这绝对是秘密，因为它很危险，非常强大。它是为你选择和制作的。它对你有效，但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无效。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如此独特，以至于都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只要稍加调整，一种方法就会变得适合他人。



我所说的——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它们是广义方法。它们是一百一十二种广义方法，所有已经使用过的方法。这是一个通用的形式，让你变得熟悉。你可以尝试——如果某件事适合你，你可以继续。但这不是点化一种方法。点化是针对个人的，是师徒之间的个人事务。这是一个秘密的传授。





许多其他的东西都隐含在点化中。然后，师傅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会把这个方法交给你，让它深入无意识。



当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意识在倾听。但你会忘记的。当我谈到一百一十二种方法时，你甚至无法再次重命名它们——一百一十二种。你会完全忘记很多。你会记住一些，然后你会混淆和困惑。你不会知道什么是什么。



师傅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当你的潜意识打开时，然后他给你这个方法。然后它深入潜意识。很多时候，点化是在睡眠中进行的，而不是在你有意识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你有意识的头脑完全睡着，无意识的头脑开放时，你会在深度催眠恍惚中获得点化。



这就是为什么在点化时如此需要臣服。除非你臣服，否则不能给予点化，因为除非你臣服，你的意识总是警觉和警惕的。当你臣服时，你的意识可以被解除其职责，你的无意识可以直接与师傅接触。



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然后你必须为点化做好准备。你可能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必须有合适的食物，合适的睡眠，一切都必须达到平静的地步；只有这样你才能被点化，所以点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单独的过程。除非有人准备完全臣服，否则点化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并不是在引导你去学习这些方法，我只是让你熟悉这些方法。如果有人觉得某种方法非常适合他，他觉得应该引导他进入那种方法，我可以引导他进入这种方法。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你的个性必须被完全了解。你必须全身赤裸，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被隐藏起来。然后事情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当在正确的时刻把正确的方法交给正确的人时，它会立即奏效。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点化弟子时，弟子变得觉悟了，只是点化就变成了觉悟。然后这种方法变得有活力——当它是由一位师傅私下、单独地给出的。无论我现在做什么都不是在点化，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科学的建议，只是为了复兴一百一十二种方法，让人们知道它们。



如果有人感兴趣，他可以主动提出。当你真的感兴趣时，你会寻求点化，因为独自研究这个方法是一件很长的事情。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可能需要一生，而你可能无法维持这么长时间。



通过点化，它变得非常容易，然后该方法就变成了一种传输。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师傅开始在你身上工作。点化是与师傅的一种活的关系，当然，一种长期的关系是深入的。



它改变了你，转变了你。



下一个问题：



问题4你引用了乔治·葛吉夫的话，他说认同是唯一的罪，但在许多技术中都使用了认同过程。它们说，例如，与心爱的人融为一体，与玫瑰融为一体，或与主人融为一体。此外，同理心被认为是一种冥想和精神品质，所以上面关于葛吉夫的说法似乎部分正确，并且只对某些技巧有用。



不这不是部分正确的，而是完全正确的。但你必须明白。



认同是无意识的，但当你在冥想技巧中使用认同时，它是有意识的。



例如，你的名字叫拉姆。有人侮辱“拉姆”——你会立刻感到被侮辱，因为你认同拉姆这个名字。但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件有意识的事情，它是无意识的。你的头脑不会这样运作：“我叫拉姆。当然，我不是拉姆，这只是我的名字，每个人生来都是无名的。这个名字是被赋予的，它是任意的。这个人只是在侮辱我的任意名字，所以我该生气还是不生气？”你永远不会这样解释。如果你这样推理，你一点也不会生气。突然有人侮辱“拉姆”，你也受到了侮辱，但这只是一个武断的名字。这种认同是无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








当你认同一朵玫瑰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你不认同玫瑰。你试图认同玫瑰，却试图忘记自己。你正在努力与玫瑰融为一体，你有深刻的意识，意识到整个过程。你在做。即使认同是有意识的，它也会变成一种冥想。如果你无意识地做了某种冥想技巧，那就不是冥想——记住。



你每天早上或晚上都在不知不觉中祈祷，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在祈祷中所说的话。你只是像鹦鹉一样重复它们。这不是冥想。如果你有意识地洗澡，那就是冥想。所以请记住：无论你有意识地、警觉地、充分意识地做什么，都会变成冥想。即使你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杀人，这也是一种冥想。



这就是奎师那对阿诸那说的：“不要害怕。杀人，杀人，完全有意识，完全知道没有人被杀，也没有人在杀。”阿诸那可以很容易地在无意识中杀死他的敌人。他可能会勃然大怒，然后杀人——这很容易。但奎师那说：“要警觉，要有充分的意识。只要成为神圣之手的工具，就知道没有人会被杀，没有人会死。”。



内在存在是永恒的，不朽的。所以你只是在破坏形态，而不是形态背后的东西。所以销毁这些形态。“如果阿诸那能如此冥想，那么就没有暴力，没有人被杀，也没有犯罪。



我将告诉你龙树Nagarjuna一生中的一件轶事。龙树是印度造就的大师之一，具有佛陀、马哈维亚和奎师那的才能。龙树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实际上，在智力层面上，全世界没有可比性；这种敏锐的智慧很少发生。他穿过一座城市，一座首都，他总是一丝不挂。那个王国的女王是龙树的信徒、追随者和情人，一个奉献者。于是龙树来到宫殿要食物。他有一个木制的乞讨碗。女王说：“把这个乞讨的碗给我。我会珍惜它作为礼物，我还有一个为你做的。你可以拿走。”



龙树说：“好吧！”另一个是金色的，里面镶嵌了很多宝石；它非常贵重。龙树什么也没说。通常没有桑雅生会接受它，他们会说：“我不能碰黄金。”但龙树接受了它。如果其实黄金只是泥，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呢？他拿走了，连女王都觉得不太好。



她觉得：“为什么？他应该拒绝。这么伟大的圣人！为什么他光着身子，没有衣服，没有财产，却拿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什么他不应该拒绝它？”



如果龙树拒绝了，女王会坚持要求，但那时她会感觉更好。



龙树接过它就走了。一个小偷看到他穿过城市，他想：“这个人拿不住这个乞讨的碗，肯定会有人偷，或者一定会有人把它拿走。光着身子，他怎么能保护它？”于是他跟着。。。小偷跟着龙树。



龙树独自一人住在城外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这座修道院只是一片废墟。他走了进去，听到了那个人的脚步声，但他没有回头看，因为他想，“他一定是来找乞讨碗的，不是来找我的，因为谁会来？从来没有人跟着我来到这些废墟。”



他进去了。小偷站在墙后等着。龙树看到他在外面等着，就把乞讨的碗扔出门外。小偷不明白：



“这是什么样的人？光着身子，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把它扔了出去。”



于是他问龙树：“我能进来吗，先生？我得问个问题。”



龙树说：“我把碗扔了出去，只是为了让你进来——帮你进来，因为我正要睡午觉。你本来会来拿乞讨的碗，但那时就不会和我见面了。所以进来吧。”



小偷走了进来。他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你扔了？你是个圣人，我不能在你面前撒谎——我是个小偷。”龙树说：“别担心，每个人都是小偷。你继续说下去，不要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小偷说：“有时候，看着你这样的人，我的脑海里也渴望知道这种状态是如何达到的。我是一个小偷，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并祈祷有一天我也能扔掉这样一件贵重的东西。教我一些东西。我去了很多圣贤那里，我是一位著名的小偷，所以每个人都认识我。”。










他们说：“首先离开你的事业，你的职业，只有这样你才能继续冥想。”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离开它，所以我不能继续冥想。“



龙树说：“如果有人说先离开偷窃，然后继续冥想，那么他根本不知道冥想——因为冥想与偷窃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所以你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我会给你一个技巧；你练习这个。“



小偷说：“现在看来我们可以一起进行了。所以我可以继续做我的职业？技术是什么？马上告诉我！”



龙树说：“你要保持觉知。当你去偷东西时，要全然地意识和觉知。当你闯入某所房子时，要全然地意识；当你闯入金库时，要全然地意识。如果你从金库里拿东西，要全然地意识。有意识地去做。你做什么都不关我的事。”。



十五天后再来，但如果你没有练习，就不要来。练习十五天：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但要有充分的意识。“



第三天，小偷回来了，他说：“十五天太长了，你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家伙。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技巧，如果我完全觉知，我就不能偷了。最近三个晚上，我连续来到宫殿。我到达了金库，打开了它，珍贵的东西就在我面前，但后来我完全清醒了。”。



当我完全清醒的那一刻，我变得像一尊佛像。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的手一动也不动，整个金库似乎都没用了。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我该怎么办？你说离开我的职业不是一个条件，但你的方法似乎有一个内在的过程。“



龙树说：“别再来找我了。现在你可以选择了。如果你想继续偷窃，就忘记冥想。如果你想要冥想，就忘记偷窃。你可以选择。”小偷说：，“你让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三天我知道了我还活着。当我没有从宫殿里拿走任何东西就回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君主，而不是一个小偷。这三天太幸福了，现在我无法离开冥想。你欺骗了我；现在让我入门，让我成为你的弟子。”。



没有必要继续尝试，三天就足够了。“



无论对象是什么，如果你有意识，它就会变成冥想。有意识地尝试认同——它变成了冥想。没有意识时，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



你们都认同许多东西：“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你们认同了！



“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国，这是国旗……”如果有人扔你的国旗，你会为此大发雷霆，但其实你没有国家，所有的国旗都是虚构的。像孩子一样玩它们是件好事；它们是玩具。但你可以为它们杀人和被谋杀，国家也可以因为侮辱国旗而被创建和摧毁。但它只是一块布。



发生了什么？你认同它。这种认同是无意识的。



无意识就是罪。


今天就够了。



结束








=======================================================




第17章：几种停止技巧


经文：


25. JUST AS YOU HAVE THE IMPULSE TO DO SOMETHING, STOP.
25.就在你有做某事的冲动时，停住。

26. WHEN SOME DESIRE COMES, CONSIDER IT. THEN, SUDDENLY, QUIT IT.
26.當某個慾望出現時，对它深思熟虑。然後，忽然地，跳出它。

27. ROAM ABOUT UNTIL EXHAUSTED AND THEN, DROPPING TO THE GROUND, IN THIS DROPPING BE WHOLE.
27.四處遊走直到精疲力盡，就在此時，往地上整個倒下去，在這樣的掉落中成為完整的。




生命有两种平衡：一种是存在，另一种是行动。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本性。

它永远与你同在；你不必为了得到它而做任何事情。事实已经如此，你就是它。这不是你拥有它，甚至不是你和它之间存在差别——你就是它，你就是你的存在。做是一种成就。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是原来那样。如果做，就会发生；如果不做，就不会发生。所有非已然的，都不是你的存在。

为了生活，你必须做很多事情。然后，渐渐地，你的活动成为了解你存在的障碍。你的活动就是你的周长——你靠它生活，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但它只是外围；不是你，不是中心。

无论你拥有什么，都是你所做的事情的成就；拥有是做的结果。但中心被你的所作所为所包围。

在我们进入这些技巧之前，首先要注意的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存在，你所做的或能做的一切都不是你的存在。你的存在先于一切行动。你的存在先于你所有的财产，你所有的拥有。

但思想总是在做和拥有中。超越思想或低于思想才有你的存在。宗教一直在寻求如何渗透到这个中心。

这是所有有兴趣了解人类存在的基本实在、终极核心、你存在的实质的人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除非你理解圆周和中心之间的划分，否则你将无法理解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经文。

请注意区别。你所拥有的一切——金钱、知识、声望，无论你拥有什么——都不是你。你拥有它们，它们是你的财产；你和他们不一样。其次，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你的存在。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例如，你笑，但你可能笑，也可能不笑。你跑，但你可以跑，也可以不跑。但你在，别无选择。你不能选择你的存在。你已经在那里了。

行动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你可能成为圣人，也可能成为小偷，但你的圣人和小偷都是你的所作所为。你可以选择，你可以改变。圣人可以成为小偷，小偷也可以成为圣人。但那不是你的存在：你的存在先于你的圣人特质和小偷特质。

每当你必须做某事时，你必须已经在那里了；否则你就无法做到。

谁跑步？谁笑了？谁偷东西？谁成为圣人？存在必须先于所有活动。活动是可以选择的，但存在不能被选择。存在是选择者，而不是被选择者，你不能选择选择者——他已经在那里了。你对他无能为力。记住：拥有、做、与你同在，就像圆周与中心同在，但你是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你自己，或者你可以叫它ATMAN或任何你喜欢的名字。这个中心是你最里面的点。如何到达？除非你达到它，知道它，除非你意识到它，否则你无法达到永恒的幸福状态，你无法知道永恒的，你无法认识神性。除非你意识到这个中心，否则你将继续处于悲惨、痛苦和折磨之中。外围简直是地狱。这些技术是进入这个中心的手段。











第一种技巧：



就在你有做某事的冲动时，停住。



所有这些技巧都与在中间停止有关。George Gurdjieff使这些技术在西方非常知名，但他不知道VIGYANA BHAIRAVA TANTRA。他在西藏从佛教喇嘛那里学到了这些技巧。他在西方致力于这些技术，许多求道者通过这些技术来实现这个中心。他称之为停止运动，但这些运动的出处是VIGYANA BHAIRAVA TANTRA。

佛教徒向VIGYANA BHAIRAVA学习。苏菲派也有这样的练习；它们也是从VIGYANA BHAIRAVA借来的。基本上，这是全世界已知的所有技术的来源书。

Gurdgieff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例如，他会让他的学生跳舞。

一群人在跳舞——比如说，二十个人在跳舞——突然他会说，“停！”当Gurdjeeff说停的那一刻，他们就必须完全停下来。无论暂停在哪里，他们都必须停下来。无法进行任何更改，也无法进行任何调整。如果你的一只脚在地上，而你只是单脚站立，你就必须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你摔倒了，那是另一回事，但你不能配合摔倒。如果你的眼睛睁开了，它们必须保持睁开。现在你无法关闭它们。如果他们自己关门，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就你而言，有意识地你停止了，你变得就像一尊石像。

奇迹的发生是因为在活动中，在舞蹈中，在运动中，当你突然停下来时，就会出现一个缺口。所有活动的突然停止将你分成两部分：你的身体和你自己。你的身体和你都在运动。突然你停了下来。身体有移动的倾向。它在运动，所以有动量；你在跳舞，而且有动量。

身体还没有为这次突然停止做好准备。突然你觉得身体有做某事的冲动，但你已经停止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你感觉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遥远的东西，有移动的冲动，有活动的势头。因为你已经停止了，你不配合身体及其活动、冲动和动量，你就与它分离了。

但是你可以欺骗自己。稍微合作一下，差距就不会出现。例如，你感到不舒服，但师傅说：“停！”你听到了这个词，但你仍然让自己舒适，然后才停下来。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你欺骗了自己，而不是老师，因为你没有抓住要点。

没有抓住这项技术的要点。

突然，当你听到“停下！”你必须立刻停下来，什么也不做。

也许姿势不方便，你担心自己可能会摔倒，可能会骨折。但无论发生什么，现在都不关你的事了。如果你有任何顾虑，你会欺骗自己的。这种突然死亡造成了一个缺口。止动器在主体处，止动器位于中心；圆周和中心是分开的。在那突如其来的停顿中，你可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你能感觉到中心。Gurdgieff用这种技术帮助了很多人。

这种技术有很多方面；它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

但首先要试着了解其机制。机制很简单。你在活动，当你在活动时，你会完全忘记自己；活动成为你注意力的中心。

有人死了，你在哭泣，眼泪在往下掉。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死去的人已经成为了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这种活动正在发生——你的哭泣，你的悲伤，你的眼泪。如果我突然对你说：“停止！”而你完全停止了自己，你将完全离开你的身体和活动领域。无论何时你在活动，你都会沉浸其中，深深地沉浸其中。突然停止会让你失去平衡；它会将你从活动中抛出。这个抛出会把你带到中心。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一个活动转移到另一个活动。我们从一个活动进行到另一个活动，从A到B，从B到C。早上，当你醒来的那一刻，活动就开始了。现在你一整天都很活跃。你会改变很多活动，但你不会有一刻不活跃。如何保持不活跃状态？这很难。如果你试图保持不活跃，那么你努力保持不活跃就会变成一种活动。

有很多人试图保持不活跃。他们以佛的姿势坐着，并试图保持不活跃。但是你怎么能不活跃呢？这种努力又是一种活动。

因此，你会将不活动转化为活动。你可以强迫自己安静，但这种强迫是一种心理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试图冥想，但从未到达任何地方——因为他们的冥想又是一种活动。他们可以改变。。。如果你唱的是一首普通的歌，你现在可以换成一首BHAJAN，一首虔诚的歌。你现在可以唱的慢些，但两者都是活动。你在跑步，你在走路，你在读书——这些都是活动。你可以祈祷——这也是一种活动。

你从一个活动转到另一个活动。

晚上的最后一件事，当你进入睡眠状态时，你仍然很活跃；活动尚未停止。这就是为什么梦会发生，因为活动还在继续。

你已经睡着了，但活动仍在继续。在潜意识中，你仍然是活跃的——做事、占有、失去、移动。做梦意味着你因为劳累而睡着了，但这种活动仍然持续存在。

只是有时，只有几分钟——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情况越来越罕见——只有几分钟做梦停止，你就完全睡着了。但这种不活动是无意识的。你没有意识，你睡得很熟。活动已经停止；现在没有外围，现在你处于中心——但完全筋疲力尽，完全死亡，失去知觉。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徒一直说SUSHUPTI（无梦睡眠）和SAMADHI（终极狂喜）是相似的，相同的，只有一个区别。但差别很大：差别在于意识。在睡眠中，在无梦的睡眠中，你处于你存在的中心——但没有意识到。在三摩地，在终极的狂喜中，在冥想的终极状态中，你也处于中心——但有意识。这就是区别，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即使你处于中心，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它让你耳目一新，让你再次充满活力，给你活力——早上你会感到新鲜和幸福——但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即使你处于中心，你的生命也会保持不变。

在三摩地中，你进入自己，完全有意识，完全警觉。一旦你在中心完全警觉，你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现在你会知道你是谁了。现在你会知道，你的财产，你的行为只是处于边缘；它们只是涟漪，而不是你的本性。

这些停止技巧的机制是让你突然陷入不活动状态。

这一点必须来得突然，因为你的试图不活跃也会变成活动。所以不要尝试，然后突然变得不活跃。这就是“停下来！”的意思。你在跑，我说，“停下来”。不要尝试，停下来！如果你尝试，你就会错过要点。

例如，你坐在这里。如果我说停止，那就立即停止；一刻也不能错过。如果你试着调整，然后冷静下来，然后说：“好吧，现在我停下来”，你就没有抓住要点。突然是基础，所以不要试图停下来——停下来！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尝试。你正在洗澡——突然命令自己“停下！”







然后停止。即使只是一瞬间，你也会感觉到一种不同的现象正在你的内在发生。你被扔到中心，突然一切都停止了——不仅仅是身体。当身体完全停止时，你的思维也会停止。当你说“停止！”

那就不要呼吸了。让一切停止。。。没有呼吸，没有身体运动。在这一停留停留片刻，你会觉得自己突然以火箭般的速度穿透了中心。即使是一瞥也是奇迹，革命性的。它改变了你，渐渐地，你可以对中心有更清晰的一瞥。这就是为什么不运动是不可练习的。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突然使用它。

所以一个师傅会有所帮助。这是一种分组方法。Gurdgieff把它作为一种集体方法，因为如果你说“停止！”，你很容易欺骗自己。首先你让自己舒服，然后你说“停！”或者即使有意识地你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但无意识地你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你可以说：“现在我可以停下来了。”

如果这是思想做的，如果背后有计划，那就没有用；那么该技术将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在一个团队中这是很好的。一位师傅正在和你一起，他说：“停下来！”他会发现你处于一种非常不方便的姿势，然后一道闪光发生了，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

可以练习活动；不活动是无法练习的——如果你练习了，它就变成了另一种活动。你只能突然不活动。有时，你在开车，突然觉得要发生事故，另一辆车已经驶近你的车，很快就会发生车祸。突然你的思维停止了，呼吸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有很多次，在这样的事故中，一个人被抛到了中心。但即使在事故中，你也可能会错过要点。

我当时在一辆车里，发生了一场事故，这是可能发生的最美丽的事故之一。

有三个人和我在一起，但他们完全错过了整个过程。这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场巨变，但他们错过了。汽车从一座桥上掉进了河床，掉进了干涸的河床。汽车完全颠倒了，和我在一起的三个人开始哭泣；他们开始哭泣。

一个女人在那里哭了。她就在我身边，哭着说：“我死了！我死了。”

我告诉她，“如果你死了，那么就没有人会在这里说这些了。”

但她颤抖着说：“我死了！我的孩子会怎么样？”

即使在我们把她抬下车后，她仍在颤抖，说着同样的话：

“我的孩子会怎么样？我死了！”她至少花了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

她没有抓住要点。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突然间，她本可以停止一切。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汽车从桥上掉下来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她的活动。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但头脑仍然可以创造活动。她开始想着她的孩子，然后她开始哭，“我死了！”








一个微妙的时刻被错过了一个微妙的时刻。在危险的情况下，思想会自动停止。

为什么？因为思想是一种机制，它只能处理常规的事情——这是它被训练来做的。

你不能针对意外训练你的思想，否则它们就不会被称为意外。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已经通过了排练，那么这些都不是意外。

“意外”意味着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做任何事情。事情是如此突然，它从未知中跳了出来——思想什么都做不了。它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接受过训练。

除非你开始做其他事情，除非你开始做接受过训练的事情，否则它注定会停止。

这个为孩子哭泣的女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活着。“此刻”不在她意识的中心。她已经从这种情况转移到了她的孩子、死亡和其他事情上。她逃走了。就她的注意力而言，她已经完全逃脱了这个局面。

但就局面而言，什么也做不了；人们只能意识到。发生的一切都在发生。人们只能意识到。就目前而言，在事故中你能做什么？它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而大脑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大脑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大脑停止了。

这就是为什么危险有一种隐秘的吸引力，一种内在的吸引力：它们是冥想的时刻。如果你的赛车速度超过了每小时90英里，然后超过了100英里，然后又超过了110英里，超过了120英里，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什么都做不了。现在真的，这辆车已经失控了。突然间，头脑无法运作；它还没有准备好。这就是速度的刺激——因为沉默悄然而至，你被抛到了中心。

这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在没有任何意外、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移动到中心。但请记住，你不能练习它们。当我说你不能练习它们时，我的意思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练习它们：突然之间，你可以停下来。

但停止必须是突然的，你不能为此做好准备。你不应该思考和计划它，然后说“十二点我会停止”。当你没有准备的时候，让未知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在未知的、未知的、没有任何知晓的情况下前进。这是一种技巧：就在你有做某事的冲动时，停住。这是一个维度。

例如，你有打喷嚏的冲动。你感觉到冲动来了，你感觉到喷嚏来了。现在，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但在这种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当你感觉到打喷嚏的感觉向你袭来时，当你意识到的那一刻，停下来！你能做什么？你能停止打喷嚏吗？如果你试着停止打喷嚏，喷嚏会来得更快，因为停止打喷嚏会让你的大脑更加清醒，你会感受到更多的感觉。你会变得更加敏感，你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那里，这种注意力会帮助喷嚏更快地出来。这将变得难以忍受。你不能直接停止打喷嚏，但你可以停止你自己。






你能做什么？你感觉到喷嚏要来了：住手！不要试图停止打喷嚏，只要让你自己停止。不要做任何事情。保持完全不动，甚至不要呼吸。停下来一会儿，你会觉得冲动又回来了，它已经平息了。

在这种冲动的平息中，一种微妙的能量被释放出来，用于向中心移动，因为在打喷嚏时，你会在任何冲动中释放出一些能量。

冲动意味着你背负着一些你无法使用和吸收的能量。它想搬出去，想被赶出去；你想要解脱。这就是为什么打喷嚏后你会感觉良好，一种微妙的幸福感。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只是释放了一些多余的能量，一种负担。现在它已经不在了；你松了一口气。然后你感觉到内心有一种微妙的放松。

这就是为什么巴甫洛夫、B·F·斯金纳和其他生理学家说性也像打喷嚏。

他们说生理上没有区别，性就像打喷嚏一样。你的精力负担过重；你想把它扔掉。一旦它被抛出，你的机制就会放松，你就会变得没有负担。然后你感觉很好。生理学家认为，这种良好的感觉只是一种释放，就生理学而言，它们是正确的。

每当你有冲动的时候，就像你有做某事的冲动一样，停住！不仅仅是生理冲动，任何冲动都可以使用。

例如，你打算喝一杯水。你已经碰到了水，杯子——突然停了下来。让手在那里，让喝水的欲望和口渴在里面，但你完全停止了。

杯子在外面，口渴在里面；手在玻璃上，眼睛在玻璃上——突然停下来。没有呼吸，没有动作，就好像你已经死了一样。正是这种冲动，即口渴，会释放能量，而这种能量被用来到达中心。

你将被扔到中心。为什么？因为任何冲动都是一种向外的运动。

记住，“冲动”意味着能量向外移动。

记住另一件事：能量总是在运动——要么出去，要么进来。

能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这些就是规律。如果你了解这些规律，那么这项技巧的机制就很容易了。能量总是在运动。要么是出去，要么是进来；能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如果它是静止的，那就不是能量，没有什么不是能量，所以一切都在某处移动。

当一种冲动，任何冲动，向你袭来时，都意味着能量正在向外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手会碰到玻璃——你已经离开了。一种做某事的欲望已经来临。

所有的活动都是从内在向外在的运动——从内在到外在的运动。





当你突然停止时，你内在的能量不可能是静止的。你已经变得静止了，但能量在你里面不可能是静止的，它向外移动的机制并没有死，它已经停止了。那么能量能做什么呢？能量除了向内移动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

能量不能是静止的。它要出去了。你已经停止了，机制已经停止，但能把它引向中心的机制就在那里。这种能量会向内移动。

你每时每刻都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你的能量并改变它的维度。你很生气，你觉得要殴打某人、摧毁某物或做一些暴力的事情时——试试这个。带上某人——你的朋友、妻子、孩子、任何人——拥抱、亲吻或拥抱他或她。当你很生气，你要摧毁一些东西；你想做一些暴力的事情。你的思想是毁灭性的；能量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展。立刻爱某人。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就像表演一样。你会想，“我怎么能爱？我怎么能在这一刻爱？我很生气！”你不知道这个机制。在这一刻，你可以深深地爱，因为能量已经被激发，它已经升起。它已经到了想要被表达的地步，能量需要运动。如果你刚开始爱一个人，同样的能量会转化为爱，你会感受到一种你可能从未感受过的能量。

有些人除非愤怒，除非暴力，否则无法坠入爱河。

有些人只有当他们的能量剧烈运动时，才能陷入深深的爱。

你可能没有观察到，但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情侣们在做爱之前会打架。

妻子和丈夫打架，变得愤怒，变得暴力，然后他们做爱，他们可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然后这就变成了一种机械的习惯——无论何时他们打架，他们都会爱上。如果他们不打架的那一天，他们将无法去爱。

为什么？为什么战斗与爱如此相关？它是相关的，因为相同的能量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上移动。你可以称之为“爱”或“恨”。它们看起来相反，但并不完全相反，因为同样的能量在移动。因此，根据你对爱的定义，一个没有仇恨能力的人就没有爱的能力。一个不能暴怒的人，就无法得到你所知道的爱。

他可能有不同品质的爱，但那不是你的爱。佛陀爱，但那爱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称之为慈悲；他从不称之为爱。它更像是同情，而不像是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意味着仇恨、愤怒和暴力。

能量可以移动，可以改变方向。它可以变成仇恨，也可以变成爱——同样的能量。

同样的能量也可以向内移动，所以每当你有冲动做某事时，停下来！这不是压制。你没有压制任何东西，你只是在玩弄能量——只是玩弄能量，知道它的运作方式，它是如何内在运作的。但请记住，冲动必须是真实的；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



例如，当你没有口渴的时候，你走到一杯水前，然后突然停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能量没有移动。你对你的妻子、丈夫、朋友都充满了爱。你想要拥抱，想要亲吻——停下来！但这种冲动必须真实存在。如果没有冲动，你只是想安慰别人，因亲吻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亲吻，然后你停下来，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动。

所以首先要记住，冲动必须是真实的。只有在真正的冲动下，能量才会移动，当真正的冲动突然停止时，能量就会暂停。由于没有从哪里移出的维度，它会转入。它必须移动，不能停留在那里。

但我们是如此虚伪，以至于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你吃饭是因为时钟，因为时间，而不是因为饥饿。所以，如果你停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这背后真的没有饥饿，没有冲动。那里没有任何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在一点吃饭，在一点你会感到饥饿。

但饥饿是虚假的；这只是一个机械的习惯，只是一个死习惯。你的身体不饿。如果你不吃东西，你会觉得少了一些东西，但如果你能坚持一个小时不吃，你就会忘记它，饥饿感就会消退。

真正的饥饿会越来越多；它一定会增长。如果你真的饿了，那么在两点的时候你会感觉更饿。如果饥饿感是假的，那么在两点的时候你就会完全忘记。真的，两点钟不会有饥饿感。即使你想吃东西，现在你也不会感到饥饿。饥饿只是一种虚假的、机械的感觉。没有任何能量在移动，只是思想在对你说，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了，所以吃吧。

如果你觉得困，停下来！但这种感觉必须是真实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Shiva的时代并非如此。当第一次宣讲VIGYANA BHAIRAVA TANTRA时，情况并非如此。人是真实的，人性是真实的、纯洁的，没有任何虚假之处。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虚假的。你假装你爱；你假装很生气。你继续假装，然后忘记了自己，无论你是在假装，还是真的留下了什么东西。你从不说你内心的东西，也从不表达它。你继续表达不存在的东西。注意自己，你就会明白的。

你说的和你感觉到的不同。其实，你想说的恰恰相反，但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话，你会变得完全不适合——因为整个社会都是虚假的，在虚假的社会中，你只能作为一个虚假的人存在。调整得越多，就越假，因为如果你想真实，你会感到不适应。

这就是为什么弃绝的原因，因为一个虚假的社会。佛陀不得不离开，不是因为它有任何积极的意义，而只是消极的意义——因为在一个虚假的社会里，你不可能是真实的。或者在每一刻，你都在不断地挣扎，不必要地消耗能量。所以，离开虚幻，离开虚假，这样你才能成为真实的自己。这是所有弃绝的基本原因。






但请注意你自己，你是多么的不真实。小心双重思维。你在说什么，但你的感觉恰恰相反。同时，你在心里说的是一件事，而在心里没有说的是另一件事。因此，如果你停止的是任何不真实的事情，这项技术将无济于事。所以，找到一些真实的自我，并努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假的，很多事情仍然是真实的。幸运的是，每个人有时都是真实的；在某个时刻，每个人都是真实的。那就停下来。

你感到愤怒，你觉得这是真实的。你要摧毁什么，打你的孩子，或者做什么：停止！但不要停止深思熟虑。

不要说“愤怒很糟糕，所以我应该停止”——不！不要说，“这对孩子没有帮助，所以我应该停止。”不需要思想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你考虑，那么能量就已经转移到了考虑中。这是一种内在机制。

如果你说，“我不应该打我的孩子，因为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这对我也没有好处。这是无用的，也从来没有帮助过”，同样的能量会变成愤怒，现在也成了考虑因素。现在你已经考虑了整个事情，精力已经消退了。它已经进入了考虑，进入了思考。

然后你停下来，但没有精力继续前进。当你感到愤怒时，不要考虑它，不要认为它是好是坏；根本不要思考。突然记住这个技巧，然后停下来！

愤怒是纯粹的能量。。。没有坏的，没有好的。它可能会变得好，也可能会变得坏——这取决于结果，而不是能量。如果它出去破坏一些东西，如果它变得具有破坏性，它可能会变得很糟糕。如果它在内心移动并将你抛向中心，它可能会成为一种美丽的狂喜；它可能会变成一朵花。能量就是简单的能量——纯净、纯净、中性。不要考虑。你本来打算做某事——不要思考，简单地停下来，然后继续停下来。在剩下的时间里，你将看到内心的中心。你会忘记外围，而中心会进入你的视野。

就在你有做某事的冲动时，停下来！试试看。记住三件事。。。

第一，只有在有真正的冲动的时候才能尝试。第二，不要想着停下来，只是停下。第三，等待！当你停下来的时候，没有呼吸，没有动作——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不要刻意。当我说等待时，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要试图去思考内在的中心。那样你会再次错过。不要想着自己和atman。不要以为现在的一瞥就在那里，现在的一瞥即将到来。不要思考，只要等待。

让冲动和能量自己运动。如果你开始思考梵、我和中心，能量就会进入这种思考。

你可以很简单地浪费这种内在的能量。只要一个想法就足以给它一个方向；然后你会继续思考。当我说停止时，意思是完全停止。

什么都不动，好像整个时间都停止了。没有活动——只有你在！在这种简单的存在中，中心突然爆发。



第二种方法：



“当某种欲望来临时，要对它深思熟虑。然后，突然的，跳出它。”

　　你感觉到一种欲望──性的欲望、爱的欲望、食物的欲望、任何一种欲望。你感觉到一种欲望：要对它深思熟虑。当这句经文说要对它深思熟虑时，它的意思是不要赞成或反对它，只要深思熟虑这个欲望、以及这个欲望是什么。

　　一个性的欲望来到了头脑。你说：“这是不好的。”这就不是深思熟虑。你已经被教导这是不好的，所以你就没有深思熟虑著这个欲望，你正在参考经典、你正在参考过去的圣者──过去的老师、学者。你没有深思熟虑著这个欲望本身，你正在深思熟虑著别的事情。你正在深思熟虑著许多事情；你的制约、你的教养、你的教育、你的文化、你的文明、你的宗教──而不是这个欲望。

　　这个简单的欲望来了。不要把头脑、过去、教育、制约带进来；不要把价值带进来。只要对这个欲望深思熟虑──它是什么。如果你能够把头脑中社会给予你的、父母给予你的东西──教育、文化完全洗掉的话，如果你的全部的头脑可以被洗掉的话，性的欲望就会出现。它会出现，因为那种欲望不是社会给予你的。那种欲望是生理上内建的；它就在你里面。

　　例如，如果一个小孩出生而且不教他任何语言的话，这个小孩将将不会学到任何语言。他仍然会是没有语言的。语言是社会的现象；它必须被教导。但是当正确的时刻来临时，小孩会感觉到性的欲望。那不是一种社会现象，那是生理上内建的东西。欲望会在正确的成熟时刻来到。那不是社会性的，那是生物性的──是更深刻的。那是建构在你细胞之中的。

　　因为你是由性而出生，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性的细胞；你是由性细胞组成的。除非你的生物性能够完全的被洗掉，否则欲望还是会存在。欲望会来临──它已经存在了。当一个小孩出生时欲望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小孩是一种性会合的产物。他是透过性而来的；他的整个身体都是由性细胞建构起来的。欲望存在，在他的身体变得成熟而足以感觉那种欲望、执行那种欲望之前只需要时间而已。不论别人教你性是好的还是坏的、性是天堂还是地狱，不论别人是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赞成还是反对来教导你，欲望都会存在──因为两者都是教导。

　　在旧传统、旧宗教中，特别是在基督教中，他们会不断的反对性。嬉皮和雅痞组成的新宗教已经开始了相反的运动。他们说性是好的、性是狂喜的、性是世上唯一真实的东西。两者都是教导。不要依据某种教导来深思熟虑你的欲望。只要根据欲望纯粹的那一面来对它深思熟虑，以它本来的样子──事实来深思熟虑。不要解释它。

　　深思熟虑在此的意思不是解释，而是就事论事的看著事实。欲望存在：要直接的、立即的看著它。不要把它带进你的想法或观念中，因为没有一种想法和观念是属于你的。每件事情都是别人给予你的，每一个观念都是借来的东西。没有一种想法是原创的──也没有一种想法可以是原创的。不要把它带进思考中，只要看著欲望、看著它的样子，好像你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事情。面对它！接触它！那就是所谓的对它深思熟虑。

　　“当某种欲望来临时，要对它深思熟虑。”

　　只要看著事实──看著它的样子。不幸的是，那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和这件事比较起来，登陆月球或登上艾佛勒斯峰还没有那么困难。那是高度复杂的──登陆月球是高度复杂的、极度复杂的，是一种非常繁复的现象。但是比起与头脑共同生活这件事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头脑是如此微妙的涉入你做的每一件事。它总是存在著。看著文字……。如果我说：“性”，我说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决定了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说“性”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解释了：“这是不好的。这是坏的。”或者：“这是好的。”你甚至已经解释了文字。

　　有许多人在“从性到超意识”这本书出版之后来找我。他们来对我说：“请更改标题。”“性”这个字使他们觉得受到打扰──他们还没读过这本书。而那些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说要更改标题。

　　为什么？那个字会给予你一种特定的解释。头脑是如此的会解释，以致于如果我说“柠檬汁”，你的口水就会开始流。你已经解释了这个字。在“柠檬汁”这个字里面并没有柠檬，但是你的口水会开始流。如果我再等一下，你就会变得不安，因为你必须开始吞口水。头脑已经解释了；它已经进入了。你甚至无法对文字保持疏离、不解释。那是非常困难的，当一个欲望出现时，要保持疏离、要只是当一个不激情的观察者是、要平静与安静、看著事实而不解释它是非常困难的。

　　我说：“这个人是回教徒。”我说：“这个人是回教徒”的那一刻，印度教徒就已经想到这个人是坏人。如果我说：“这个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是不好的。“犹太教徒”这个字本身在基督教徒的头脑中会出现解释；传统的、习俗的想法就会被点燃。这个犹太教徒不是要被深思熟虑的，古老的解释将必须被加在这个犹太教徒身上。

　　每个犹太教徒都是一个不同的犹太教徒。每个印度教徒都是一个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你无法因为你认识其他的印度教徒就去解释他。你也许已经下了所有你认识的印度教徒都是坏人的结论，但是这个人并不在你的经验之内。你正在根据过去的经验解释这个印度教徒。不要做解释，解释不是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的意思是沉思这个事实──这个绝对的事实。要停留在事实上。

　　教士们说性是不好的。对他们来说性也许曾经是不好的；你不知道。你有欲望、一种新鲜的欲望。要对它深思熟虑，要注意它。然后，突然的，跳出它。

　　在这个技巧里有两个部份。第一，停留在事实上──觉知、注意正在发生的事。当你感觉到有一种性的欲望，你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呢？看看你变得多么狂热，看看你身体是怎么发抖的，看看你是如何感觉到一种瞬间蔓延的疯狂的，看看你是如何感觉到你好像被别的东西附身的。感觉它，对它深思熟虑。不要做任何判断，只要进入这个事实──性欲的事实。不要说那是不好的！

　　如果你那么说，深思熟虑就停止了，你就关上了门。现在面对欲望的不是你的脸──是你的背部。你已经远离了它。你已经错过了可以深入生物性层面的那一刻。你正执著于社会的层面，那是最浅的层面。

　　性比你的经典还深入，因为那是生物上的。如果所有的经典能够被摧毁──它们可以被摧毁，它们已经被摧毁许多次了──你的解释就不见了。但是性会留下来；它是深入的。不要把肤浅的东西带进来。只要对事实深思熟虑，然后向内移，并且感觉是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特定的那些教士、发生在穆罕默德与马哈维亚身上的事是不相干的。在这一刻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事情呢？这活生生的一刻，是什么事情正在你身上发生呢？

　　要深思熟虑、要观察它。然后是第二部份……这真的是很美的部份。Shiva说：然后，突然的，跳出它。

　　记住，是突然的。不要说：“这是不好的，所以我要离开它。我不要随著这个观念、欲望、罪恶走，所以我要停止它，我要压抑它。”那么有一种压抑会发生，却不是一种头脑的静心状态。而压抑的确是由你自己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受欺骗的头脑本质。

　　压抑是属于心理的。你正在扰乱整个机构，并且压抑将会在任何一天爆发出来的能量。能量是存在的，你只不过是压抑了它。它还没有向外移，它已经向内移了，你只不过是压抑了它。它只不过是移到了一旁。它会等待而且它会变成变态的，变态的能量是人类的基本问题。

　　心理疾病是变态能量的产物。那么它会变成你甚至无法想像的形状、形式，在那些形式中它会再试著被表现出来。而当它以一种变态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时，它就会带来非常深刻的苦恼，因为在任何变态的形式中是不会有满足的。而且你无法保持变态的状态，你必须表现它。压抑会创造出变态。这句经文与压抑无关。这句经文不是在谈控制、这句经文不是在谈压抑。这句经文是说：突然的，跳出它。

　　要怎么做？欲望存在；你已经深思熟虑了。如果你已经深思熟虑，那就不会很困难；第二部份会是简单的。如果你还没有深思熟虑，就看著你的头脑。你的头脑会想著：“这是好的。如果我可以突然的跳出性欲，会是很美的。”你会想去做它，但是你的喜好并不是问题所在。你的喜好也许不是你的喜好，而只是社会的喜好而已。你的喜好也许不是来自你的深思熟虑，而是传统。首先要深思熟虑，不要创造任何好恶。只要深思熟虑，然后第二部份就变得很简单──你可以跳出欲望。

　　要如何跳出呢？当你已经全然的深思熟虑一件事时，那就非常简单，那就像从我的手中丢掉这张纸一样的简单。“跳出它……。”会发生什么事？一个欲望存在。你没有压抑它，而它正在向外移、它正在出现；它已经挑动了你整个人。的确，当你对一个欲望深思熟虑而不做解释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变成一个欲望。

　　当性存在时，如果你不赞成或反对它、如果你没有关于它的头脑，那么只要看著这个欲望，你的整个人就会被它卷进去。一个性欲会变成一把火。你的整个人会集中在这把火上面，就像你已经完全变成了性欲一样。它不会只是在性中心，它会扩散到整个身体。你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会颤抖。激情会变成一把火。现在，跳出它。不要与它战斗，只要说：“我跳出了它。”

　　会发生什么事呢？在那一刻你只能说：“我跳出了。”一种分离发生了。你的身体──你激情的身体、你充满性欲的身体──然后你变成了二。突然间，在一个片刻中，有两极出现了。身体绕著激情与性转动，而中心却是宁静的、观察著的。当你在战斗时，你就与客体合而为一了。当你只是跳出来时，你就分离了。现在你可以看著它，就好像在那里的是别人、而不是你。









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在一起很多年了。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烟鬼，他不断尝试戒烟。有时，突然在早上，他会决定，“现在我不抽烟了”，到了晚上，他又开始抽。

他会感到内疚，并为之辩护，然后在几天内，他不会再鼓起勇气决定不吸烟。然后他就会忘记发生了什么。然后有一天，他又会说，“现在我不抽烟了”，我会笑，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然后，他自己也受够了这一切——受够了吸烟，然后决定戒烟，以及这种持续的恶性循环。

他想知道该怎么办。他问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他，“不要反对吸烟——这是第一件事。吸烟，就要坚持下去。七天内不要反对，就做这件事。”

他说：“你在告诉我什么？我一直反对它，即使在那时我也不能离开它，而你说不要反对它。那么就不可能离开它了。”

所以我告诉他：“你们以敌对的态度进行了尝试，但你们失败了。

现在试试另一种——友好的态度。七天内不要反对。"

他马上说：“那我能离开它吗？”

所以我告诉他，“再说一遍……你仍然反对它。不要再去考虑离开它。一个人怎么能考虑离开一个朋友呢？七天都不要反对。坚持下去，配合它，尽可能深地吸烟，尽可能深情地吸烟。当你吸烟时，忘记一切，成为那个吸。对它全然放心，与它深度交流。”。在七天的时间里，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忘记离开它。”

这七天成了一个深思熟虑。他可以看看吸烟的事实。他没有反对，所以现在他可以面对了。当你反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时，你无法面对。反对本身就是一种障碍。你不能考虑。。。你怎么能考虑一个敌人？你不能看着他，你不能看着他的眼睛；很难面对他。

你只能深深地看着你所爱的人的眼睛；然后你就深入了。

否则，眼睛永远不会相遇。

所以他深入研究了这个事实。他深思熟虑了七天。他并不反对，所以能量在那里，思想在那里，它变成了冥想。他不得不与之合作；他不得不成为吸烟者。七天后，他忘了告诉我。我在等他说：“现在七天已经结束了，我怎么能离开呢？”他完全忘记了这七天。三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我问他：“你完全忘记了吗？”

他说：“这段经历太美好了，我现在不想再想其他事情了。它很美好，我第一次没有与事实作斗争。我只是感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然后我告诉他，“每当你有吸烟的冲动时，就跳出它。”他没有问我如何戒烟，他只是深思熟虑了整个事情，整个事情变得如此幼稚，没有挣扎。所以我说：“当你再次感到吸烟的冲动时，考虑一下，看着它，然后离开它。把香烟拿在手里，停一会儿，然后离开香烟。让它掉下来，当香烟掉下来的时候，让这种冲动也掉进去。”

他没有问我怎么做，因为深思熟虑使人有能力——你可以做到。

如果你做不到，请记住，是你没有对事实深思熟虑就开始反对它，一直在想如何离开它。然后你就无法放弃它。

当你突然有了冲动并放弃它时，整个能量都会向内跳跃。

技巧是一样的，只是维度不同：当一些渴望来临时，考虑一下。然后，突然放弃。







第三：



四處遊走直到精疲力盡，就在此時，往地上整個倒下去，在這樣的掉落中成為完整的。


还是一样！这个技巧是一样的。四处游荡直到筋疲力尽。绕一圈跑。跳舞、跳跃，再跑，直到你筋疲力尽——直到你觉得现在再也不能迈出一步了。但你必须明白，你的思想会说，现在你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要理会思想。继续跑步、跳舞、跳跃。继续不要理会。思想会说，现在你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继续下去，直到你觉得——不要想，直到你感觉到——整个身体都累了，“再多走一步就不可能了，如果我动了，我就会摔倒。”

当你感觉自己要摔倒了，现在无法移动，身体变得沉重、疲惫、完全筋疲力尽，就在此時，往地上整個倒下去，在這樣的掉落中成為完整的。然后倒下！记住，太累了，跌倒是会发生的。如果你继续，你就会倒下。关键已经到了——你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然后，经文上说，倒下，在这倒下中成为完整的。

这是技巧的核心：当你摔倒时，要保持完整。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只是随机应变，这是一回事。不要计划；不要刻意坐下，不要刻意躺下。要整体倒下，就好像整个身体是一体的，它已经垮塌了。不要刻意去倒下，因为如果你刻意，那么你有两个部分：想倒下的人和被倒下的身体。那么你就不完整了。那么你就支离破碎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倒下；彻底放下自己。记住，倒下！不要安排它。像死了一样摔倒。在這樣的掉落中成為完整的。

如果你能以这种方式倒下，你会第一次感受到你的完整，你的完整。你会第一次感觉到你的中心——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体的。

这是怎么发生的？身体有三层能量。一种是处理日常事务，这很容易耗尽。这只是为了日常工作。二是紧急事务；这是一个更深的层次。当你处于紧急情况下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使用。第三个是宇宙能量，它是无限的。第一种很容易耗尽。如果我让你跑，你会跑三四圈，你会说：“我感觉累了。”

其实，你并不觉得累——第一层已经筋疲力尽了。在早上，它不会那么容易筋疲力尽；到了晚上，它会很容易耗尽，因为你一整天都在使用它。

现在它需要修复；你需要深度睡眠。从宇宙蓄水池中，它可以再次获得足够的能量来工作。这是第一层。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跑步，你会说：“我觉得困了，我跑不了。”然后有人走过来说：“你的房子着火了。”突然，睡意消失了。

没有疲劳，你感觉很新鲜；你开始跑步。突然发生了什么

你很累，紧急情况让你连接到了第二层能量，所以你又恢复了活力。这是第二层。在这种技术中，第二层必须被耗尽。第一层很容易耗尽。持续你会感到疲倦，但要继续。过不了几分钟，新的能量就会激增，你会再次感到精力充沛，不会感到疲倦。









很多人来找我，他们说：“当我们在冥想营的时候，我们能做这么多似乎很神奇。早上，花一个小时积极的混乱冥想，完全疯狂。然后在下午，我们做一个小时，然后在晚上也做。一天三次，我们可以继续混乱冥想。”许多人说，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无法继续，他们将非常疲惫，第二天将无法移动身体的任何肢体。

但其实没有人会累。每天三次，做这样的练习，没有人累。

为什么？因为它们与第二层能量接触。

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做——去一座山上独自做——你会变得累。当第一层完成时，你会觉得，“现在我累了。”但在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冥想大团体中，你会感觉，“没有人累，所以我应该再继续一点。”每个人都在想同样的问题：“没有人疲劳，所以我该再继续一点点。如果每个人都很新鲜，都在做，我为什么要感到疲劳？”

这种集体感会给你一种动力，很快你就会进入第二层。第二层非常大——一个应急层。当应急层也累了，结束了，只有这样你才能接触到宇宙，源头，无限。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以至于你会觉得，“现在它正在超出我的极限。”当你第一次感觉到它正在超出你极限的时候，它并没有超出你——它只是超越了第一层。当第一层耗尽时，你会感到疲惫。

当第二层耗尽时，你会觉得，“如果我现在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死的。”

很多人来找我，他们说，每当他们深入冥想时，总会有一刻他们变得恐惧和害怕，他们说：“现在我很害怕，我好像快要死了。现在我无法再深入了。恐惧笼罩着我，好像我快要死，现在我将无法从冥想中走出来。”

那是正确的时刻，是你需要勇气的时刻。只要有一点勇气，你就会穿透第三层，最深的，无限的层。

这项技巧可以帮助你很容易地陷入能量的宇宙海洋：四處遊走直到精疲力盡，就在此時，往地上整個倒下去，在這樣的掉落中成為完整的。当你完全落地时，你将第一次成为完整的、统一的、一体的。不会有碎片，不会有分裂。分裂的思想将消失，而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存在将首次出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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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实事求是



第一个问题：



问题1你昨晚说，现代人在表达愤怒、暴力、性等方面变得不真实。你说，在印度，学生和年轻一代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全然程度比西方年轻人低。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年轻人在表达方面变得更真实？在性和愤怒的表达中的放纵是不是在情感表达中变得真实？

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第一，真实意味着完全真实。

意识形态、理论、主义，它们扭曲了你，给你一个虚假的人格。你培养了面具，那么无论你表现出什么，都不是你的。真实被错过了，你突然在表演。你的生命变得不那么有活力了，更多的是一场游戏，你在其中创造了一些东西——不是你真正的灵魂，而是文化、教育、社会和文明。人是可以培养的——你培养得越多，你就越不真实。

真实是你未被培养的自我，没有受到社会的影响。但这是危险的。一个孩子，如果把他留给他自己，他将只是一个动物。他将是真实的，但他将是一个动物；他不会成为一个人。所以这是不可能的，这个选择是封闭的。我们不能把孩子留给他自己。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扰乱真实的自我。

它会给孩子穿衣服，给孩子戴口罩。他会成为一个人，但之后他会成为演员；他不会是真实的。如果你把他留给他自己，他会像一只动物一样——真正、真实，但不是人。所以我们必须教导他，我们必须培养和调节他，这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然后他变成了一个人，但不真实。

第三种可能性是从这些冥想技巧开始的。所有的冥想技巧都是真正的“无条件”。任何社会给予你的东西都可以被再次夺走，而你将不会是动物了。你将不仅仅是人。你将是一个超人——真实的，但不是动物。

这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孩子必须接受文化和教育。不可能把他留给他自己。如果你把他留给他自己，他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人；他将继续是一只动物。他会是真实的，但他会错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意识维度。所以我们必须让他成为一个人，他就会变得不真实。

为什么他变得不真实了？因为这个人只是来自外部的强加。在里面，他仍然是那个动物。我们从外部把人性强加给他。他有分裂；他被一分为二。现在，动物继续生活在里面，而人则继续生活在外面。这就是为什么你所做的和所说的都是双重约束。你必须保持一张被赋予你的脸，你也必须不断地满足你的动物。

这会产生问题，每个人都变得不诚实。你越是理想主义，你就越不诚实，因为理想会说“这样做”，而动物会完全相反。他想做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情。那我们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欺骗他人，也可以欺骗自己；一个人可以保持一张脸，一张假脸，继续过动物的生活。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过着性的生活，但你从不谈论它。你谈论的是BRAMACHARYA——禁欲。

你的性生活被推向了黑暗——不仅来自社会，不仅来自家庭，甚至来自你自己的意识。你把它推入黑暗，好像它不是你存在的一部分。你继续做你反对的事情，因为你的生物学不能仅仅通过教育来改变。



记住，你的遗传——你的生物细胞，你的结构——不能仅仅通过思想教育来改变。任何学校，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改变你内心的动物。只有科学的技术才能改变内在。只有道德教导不会有帮助，除非你有一种科学的技术来改变你的整体内在意识。只有到那时，你才不会是两个，你将成为一个。

动物是单一的，统一的；圣人也是单一的。普通人是双重的，因为人介于两者之间，动物和圣人——或者，你可以说介于上帝和狗之间。

人就在两者之间。在里面，他仍然是那只狗；在外面他假装是上帝。这造成了紧张和痛苦，一切都变得虚假。你可能会堕落，变成一只动物；那时你会比人更真实。但那时你会错过很多——你会错过成为上帝的可能性。

动物不能成为上帝，因为动物没有问题去超越。

记住，动物不能成为上帝，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这只动物对自己很自在；没有问题，没有斗争，没有超越的必要。这只动物甚至没有意识，它只是无意识地真实存在。

但这种动物是真实的，尽管真实性是无意识的。动物不会说谎。但这并不是因为动物有道德，它们不会撒谎，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可能是虚伪的。

他们肯定是真实的，但真实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他们的奴役。一个动物一定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选择了真实，而是因为他无法选择其他选择。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做自己。不可能是假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各种可能性。

人类意识到各种可能性。只有人是不真实的。这是一种增长！这就是进化！人可以是不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也可以是真实的。人类可以选择。

动物必然是真实的；这是他们的奴役，而不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你是真实的，那就是一种成就，因为你可能总是不真实的。可能性是开放的，但你没有选择它，你选择了另一个。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当然，人总是处于困难之中。选择总是很困难的，头脑想选择一些容易做的事情。头脑想拥有阻力最小的事情。撒谎很容易；造假很容易。表现出爱是很容易的；要有爱是非常困难的。创造假象很容易；创造一个存在是很困难的。所以人类选择简单的，不需要任何努力和牺牲就能做到的。

自由伴随着人而生。动物只是奴隶。对于人来说，自由存在了，选择就存在了——然后是困难和焦虑。有了人，不真实的，虚假的东西就会进来。你可以欺骗。到目前为止，这是一种必要的邪恶。

人不可能像动物一样简单纯粹，但他既可以更简单纯粹，也可以更老奸巨猾。他可以更简单、更纯粹、更无邪，但他不能只是像动物一样简单、纯粹、无邪。这种天真是无意识的，人类已经有了意识。现在他可以做两件事：他可能会继续他的虚假，他的虚伪，并不断地保持一个分裂的存在，与自己发生冲突。








或者，他可能会意识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整个现象，他可能决定不造假。他可能会放弃所有虚假的东西。他可能会牺牲，他可能会选择牺牲任何可以通过虚假获得的东西。然后他又变得真实了。

但这种真实性是不同的，与动物的真实性有质的不同。动物是无意识的。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是被大自然强迫去做真实的。当一个人决定做真实的人时，没有人强迫他；相反，一切都在迫使他不真实——社会、文化，以及他周围存在的一切都在强迫他不真实。他决定做真实的人。这个决定使你成为自己，这个决定给了你一种任何动物都无法获得的自由，任何虚伪的人都无法获得。

记住，无论何时你撒谎、欺骗、不诚实，你都是被迫这样做的。这不是你的选择，也不是真正的选择。你为什么撒谎？因为后果，因为社会：如果你说实话，你会遭受痛苦。你撒谎就可以逃避痛苦。

真的，社会迫使你撒谎；这不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是你的选择，没有人强迫你说实话。一切都在迫使你撒谎，不诚实。这样更方便更安全。现在你正在进入危险，不安全，但这是你的选择。

有了这个选择，你第一次获得了自己。

因此，动物的真实是一回事，而人类的真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所以佛陀再次成为一体的了。他就像一只动物，只有一个区别：他像动物一样简单、纯真、无邪，但又不像动物，因为他有意识。现在一切都是有意识的选择。他很警觉，很有意识。

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年轻人越来越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它变得越来越真实，因为它正在向动物倾斜。这不是一个选择。更确切地说，这是最容易的过程——堕落。

西方青年比东方青年更真实，因为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动物。东方青年是假的。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像是一种假象——不是真的，而是假的。但这两种选择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东方青年是虚伪的、有教养的、有修养的，被迫成为一些不真实的东西。

西方年轻人对此表示反感，而更倾向动物的真实性。

这就是为什么性和暴力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西方年轻人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更真实，但从某种程度来说，更大的可能性已经丧失。

一个佛陀在反抗，一个嬉皮士也在反抗，但反抗是不同的；本质上不同。佛陀也在反抗条件反射，但他正在超越它——走向一个比人更高、比动物更高的统一。

你可以反抗并走向动物。然后你也在走向一个统一，但这是在下降，低于人类。







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抗是好的——因为一旦反抗进入脑海，你就会明白这种反抗只是一种倒退。需要一场必须是前进的反抗。因此，西方青年可能迟早会明白，他们的反抗是好的，但方向是错误的。然后，在西方，新人类的诞生将成为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的虚伪毫无价值。最好转变成真实，去反抗，因为反抗的头脑不久就会发现方向是错误的。但虚伪的年轻人可能会持续数千年，甚至可能不会意识到有反抗和超越的可能。但这两者都不值得选择；第三种选择才是出路。

人类必须反抗条件反射，超越条件反射。如果你堕落了，那么你可能会有反抗的乐趣，但反抗已经变成破坏性的——它没有创造性。

宗教是最深刻的反抗，但你可能没有这样想过。我们认为宗教是最正统的东西——传统的，迂腐的。事实并非如此。宗教是人类意识中最具革命性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引导你走向比动物更高、比人更高的统一。

这些技术与这场革命有关。

所以，当Shiva说要真实时，他的意思是不要虚伪，不要继续虚伪。注意你的虚假形象，注意你的衣服、连衣裙、面具——然后要真实。无论你是什么，都要意识到这一点。

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人会被自己的诡计所欺骗。你谈论同情。。。在印度，我们经常谈论同情、非暴力，每个人都认为他是非暴力的，但如果你看看一个人的行为、他的关系、他的手势，他其实是暴力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暴力的。即使在他的非暴力行为中，他也可能是暴力的。如果他试图强迫他人非暴力，那就是暴力。如果他强迫自己非暴力，那也是暴力。要想真实，就意味着他必须理解并意识到什么是他的真实思想——不是想法，不是原则，而是思想。他的精神状态如何？他有暴力倾向吗？他生气了吗？

这就是Shiva所说的“真实”的意思。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你的事实，因为只有真实的才能改变。如果你想改变自己，你必须知道你的真实性。你无法改变一部小说。你是暴力的，你认为自己是非暴力的——那么就没有任何转变的可能性。这种非暴力是行不通的，所以你不能改变。暴力是存在的，但你没有意识到，所以你如何才能改变它？

首先要了解真实的是什么。

如何了解真实？遇到他们时不要加以解读。这就是昨天的经文所说的：深思熟虑。你的下属来了——想想你怎么看你的下属。你的老板进来了——想想你是怎么看的老板。当你看着你的下属和看着你的老板时，你的表情是一样的吗？你的眼睛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你就是一个暴力的人。

 你不是亲自去看这个人，去看人类，你的眼神是一种解读。

如果他很富有，你会以某种方式看待他；如果他很穷，你会另眼相看。你的看变得经济实惠。你不是在看你面前的那个人，而是在看一些银行余额。如果这个人很穷，你的眼神中会有一种微妙的暴力，一种有辱人格、侮辱性的眼神。如果这个人很富有，你会有一种微妙的欣赏，一种欢迎。无论你在做什么，深层的影响总是存在的。

看看你的影响。你对你的儿子或女儿生气，你说你生气是为了他或她，为了他或她的好。深入；考虑一下这是否属实。

你儿子一直不听话，你很生气。你说你想改变他是因为这是为了他自己好。审视内心，考虑事实。你是在考虑他的好，还是因为他不服从你而使你感到被侮辱？

你感到受伤是因为他违抗了你的命令。

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他违抗了你的命令。

如果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事实，而你继续假装事实并非如此——你只是在考虑他的好，这就是你生气的原因。你想告诉自己，你只是为他生气；你并不是真的很生气。你怎么会生气？你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所以你一点也不生气。你怎么会生气？你很爱他，但因为他走错了路，因为你的爱，你想改变他，这就是你生气的原因。你只是假装生气来帮助他。

但这是事实吗？你是在假装，还是因为他不服从你而感到受伤？你确定你说的任何话都对他合适吗？深入自己的内心，审视事实，考虑它——并做到真实。如果你真的被他的不服从冒犯了，那么要清楚是你被冒犯了，你感到受伤了，这就是你生气的原因。这是真实的。

然后你可以为自己的改变做很多事情，因为真实的是可以改变的；虚假的是无法改变的。对于你正在做的或正在思考的每一件事，都要深入思考。挖掘事实，不要让解释和文字给它带上色彩。

如果有这样的考虑，你就会逐渐变得真实。这种真实性不会像动物那样。这种真实性就像圣人一样，因为你越是知道自己有多丑，越是知道你有多暴力，你越是深入自己的事实，意识到自己在做的欺骗，这种意识对你的帮助就越大。

渐渐地，你的丑陋会消失，会枯萎，因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丑陋，它就无法继续。

如果你想让它继续下去，不要意识到它，在它周围创造一个美丽的外表。

然后你会看到美，丑陋会留在身后，永远不会被直接看到。其他人都会看到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儿子会看到父亲不会真的为了自己好而生气。他会看到父亲很生气，因为他被违抗了命令，他感到受到了伤害；儿子会知道的。你不能向别人隐瞒你的丑陋。你只能对自己隐瞒。你的眼神会向所有人揭示暴力。你只能自欺欺人地说有同情心。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人，没有其他人同意他的观点。你妻子不同意你的观点，认为你是个高人一等的人。你的孩子不同意你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人。你的朋友不同意，也没有人同意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人。

他们在俄罗斯有一句流行的谚语，如果每个人都能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全世界就不会有四个朋友。不可能的，无论你的朋友对你怎么想，他都不会对你说。这就是友谊继续存在的原因。但人总是在你背后说些什么，而你也在背后说你对你朋友的看法。

没有人会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样就不可能有任何友谊。为什么？没有人同意你的观点，原因只有这样：你只能欺骗自己；你不能欺骗任何人。只有自欺欺人才是可能的。

当你认为自己在欺骗别人时，你就是在欺骗自己。可能是别人向你假装自己被你欺骗了，因为有时很方便扮演被欺骗的角色。这可能对个人有益。你和别人谈论你的伟大。。。每个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谈论他的伟大，他的优越。也许有人会同意你的观点。如果这对他有利，他会假装被你欺骗，但他内心知道你是谁。

除非有人准备好上当受骗，否则你不能欺骗任何人；那是另一回事。

我所说的真实性是指：记住你的真实性。别总是从你的解释中找出答案。抛开你的解释，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害怕——那里有很多丑陋。如果你害怕，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改变它。如果它在那里，就接受它在那里；对它深思熟虑。

这就是深思熟虑的含义：深思熟虑它，赤裸裸地看待它。绕着它转，找到它的根，分析它。看看它为什么在那里，你如何帮助它在那里，如何喂养它，如何保护它，它是如何长成这样一棵大树的。

看看你的丑陋，你的暴力，你的仇恨，你的愤怒，你是如何保护它的，你是怎样帮助它成长到现在的。看看根部；看看整个现象。

Shiva说，如果你完全深思熟虑它，你就可以立即放弃它，就在此时此刻，因为是你在保护它。是你在帮助它扎根于你。这是你的创造。你可以马上把它放下——就在现在。你可以离开它，然后就没有必要再去看它了。但在你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整个机制，它的全部复杂性，你如何每时每刻都帮助它。

如果有人说了侮辱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对的？那你看！他可能是对的。他完全有可能比你对自己更正确，因为他冷漠、遥远；他可以观察。








所以不要做出反应。等待告诉他：“我会考虑你说的话。你侮辱了我，我会考虑事实。你可能是对的。如果你是对的，那么我会感谢你。让我考虑一下。如果我发现你错了，我会通知你。”但不要做出反应。反应不同。

如果你侮辱我，我会对你说，而不是反应，“等等。七天后回来。我会考虑你所说的一切——你可能是对的。”。

我会以你的角度观察我自己；我会创造一个距离。你可能是对的，所以让我看看事实。你能指出这一点真是太好了，所以我会看看。如果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会感谢你；如果我觉得你错了，我会告诉你你错了。“但反应是什么？

你侮辱我，那我该怎么办？我马上侮辱你。我逃避了考虑：我已经做出了反应。你侮辱了我，所以我侮辱了你。

记住，反应永远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永远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你侮辱我，你就制造了我生气的可能性。当我生气的时候，我没有意识，我会说一些我从未想过的关于你的话。就在此时此刻，因为你的侮辱，我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过一会儿我可能会后悔。

不要做出反应——要深思熟虑事实。如果你的深思熟虑是彻底的，你可以放下任何东西。它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紧紧抓住它，它就在那里。但你可以立即放下它，不会有任何压制——记住。当你真实地考虑时，永远不会有任何压制。要么你喜欢它并继续它，要么你不喜欢它并放弃它。



第二个问题：

问题2根据昨晚的技巧，当愤怒、暴力、性行为等发生时，应该深思熟虑，然后立即退出。

但当一个人这样做时，有时会感到恶心和不安。

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是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你的深思熟虑并不彻底。每个人都想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停止愤怒；每个人都想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放弃性生活。没有理解就没有转变。你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也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痛苦。不要想着放弃任何东西，只要想想如何理解它：理解，而不是放弃。没有必要考虑放弃任何事情。唯一需要的是彻底了解它。如果你已经彻底了地解它，那么转变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它对你有好处，如果它对自己有好处，它就会成长。如果它对你不利，它就会平息。所以真正的事情不是抛弃，而是了解。

你为什么要考虑抛弃愤怒？为什么？因为你被教导愤怒是不好的。但你真的明白这很糟糕吗？你是否通过自己不断加深的洞察力得出了一个个人结论，即愤怒是不好的？如果你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搜索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么没有必要刻意去放弃它——它就已经消失了。知道这是有毒的就足够了。






那么你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但你一直在考虑离开，放弃，抛弃。为什么？因为人们说愤怒是不好的，而你只是受到他们所说的一切的影响。

然后你继续认为愤怒是不好的，当那一刻到来时，你继续愤怒。

这就是双重思维的产生方式。你仍然愤怒，但你总是认为愤怒是不好的。这是不真实的。如果你认为愤怒是好的，那么就去做，不要说愤怒是坏的。或者，如果你说愤怒很糟糕，那么试着理解这是你的意识，还是别人对你灌输的。

每个人都因为别人而在自己周围制造痛苦。有人说这很糟糕，有人说它很好，然后他们继续把这些想法强加在你的脑海中。父母在这样做，社会在这样做。然后有一天，你只是在追随别人的想法。你的本性和别人的想法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分裂；你会变得精神分裂。你会做一些事情，你会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

这会造成内疚。每个人都感到内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因为这种机制而感到内疚。

他们说愤怒是不好的。每个人都对你说愤怒是不好的，但没有人告诉你如何知道愤怒是什么。每个人都说性是不好。他们一直在教导，教导，性是不好的，没有人说什么是性以及如何知道性。问你的父亲，他会变得不安。他会说：“不要谈论这样糟糕的事情！”但这些糟糕的事情都是事实。即使是你的父亲也无法逃脱；否则你就不会出生了。你是赤裸裸的事实。不管你父亲怎么说性，他都逃不过。但如果你问他，他会感到不安，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性不好。

为什么？怎么知道呢？如何去深入它？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一点，他们只会继续给事情贴标签：这是坏的，那是好的。这种标签制造了痛苦和地狱。

因此，有一件事需要记住——对于任何一个求道者，一个真正的求道者来说，这是一件需要理解的基本事情：坚持你的真实，努力了解它们。不要让社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你。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你有眼睛；你不是瞎子。你有你内在生命的真相。用你的眼睛！这就是深思熟虑的意义。如果你深思熟虑一下，那么这就不是问题了。

但当一个人这样做时，有时会感到恶心和不安。如果你不了解真相，你会有这种感觉；你会感到不安，因为这是一种微妙的压抑。你已经知道愤怒是不好的。如果我说要深思熟虑它，那么只有你的深思熟虑可以放弃它。放弃就在那里，永远在你的意识中。

有人在这里，一个60岁的老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不仅是一个虔诚的人，也是一种宗教领袖。他教过很多人，写过很多书。他是一个道德家，现在，在他60岁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你是我唯一能告诉我真正问题的人。






我该如何摆脱性欲？"

我听过他谈论性的痛苦。他写过书，折磨过他的儿女。如果你想折磨某人，道德是最好的伎俩，也是最简单的。你会立刻在对方身上制造内疚感。这是最微妙的折磨。

谈论brahmacharya-禁欲，你会产生内疚感，因为成为一个brahmachari-禁欲者，成为一个纯粹的禁欲者是如此困难。这太难了，当你谈论brahmacharya时，他会感到内疚。

你制造了罪恶感；现在你可以折磨了。你让另一个人被认为堕落，低人一等。现在，他再也不会心安理得了。他将不得不为生活在性中而感到内疚。

他会一直想着禁欲，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思想会想起禁欲，他的身体会与性共存。然后他会逆着自己的身体走。

然后他会认为“我不是我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旦你在某人身上制造了罪恶感，你就摧毁了一个思想，毒害了它。

老人来问我如何摆脱性生活，所以我先告诉他要意识到这一事实——他错过了很多机会。现在性生活将变得薄弱，意识将需要更多的努力。当性是强烈的，能量是存在的，性是年轻的，你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这一点。它是如此有力，不难看到、知道和感受。

这个男人，六十岁了，现在虚弱、虚弱、生病，很难意识到性。

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想到要禁欲。他不可能那样生活；他有五个孩子。然后他想到了禁欲，错过了这个机会。

现在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理性问题。所以我告诉他要意识到这一点——忘记他的教导，烧掉他的书，不要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对任何人说任何关于性的话。我告诉他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他说，“如果我试着去意识，我会在多少天内摆脱它？”这就是思想的运作方式。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去觉察，但只是为了摆脱它。

所以我告诉他，“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它，谁会决定摆脱它？你如何得出性不好的结论？这是理所当然的吗？没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发现它吗？”

不要考虑放弃任何东西。放弃意味着你只是被别人强迫。要有自主性。不要让社会对你有太多的支配，不要做奴隶。你有眼睛，你有意识，你有性，愤怒和其他事实。用你的意识，用你的眼睛。要有意识。

想象自己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在那里教你。你会怎么做？

从一开始，从ABC开始，然后进入内部。要有充分的意识。不要下定决心，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这么快结束。

如果你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得出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会变成一种转变。这样你就不会感到任何不安，也不会有压抑。







只有这样，你才能跳出任何事情。我不是说，要意识到跳出。记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意识到了，你就能跳出。

不要让意识以跳出为目的。戒烟只是一个后果。如果你意识到你可以跳出任何事情，但你可能不会决定跳出；没有必要。你可能永远不会决定跳出。性是存在的——如果你充分意识到它，你可能不会决定跳出它。如果你充分认识到它，决定不跳出它，那么性就有它自己的美。如果你有充分觉知并决定跳出它，那么你的跳出也是美的。

试着理解我。无论发生什么，通过觉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美丽的，而没有意识下发生的一切都是丑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所谓的禁欲，净行僧，基本上是丑陋的。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很丑陋。无欲并不是结果，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追求。现在看看像D·H·劳伦斯这样的人。他的性比你净行僧的弃绝更美丽，因为他的性是有充分觉知的。通过内在的探索，他得出结论，他将与性生活在一起。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愧疚。相反，性已经变得光彩照人了。

因此，一个D·H·劳伦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性，接受它，活过它，拥有自己的美。

一个马哈维亚，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然后离开它，跳出了它，他有自己的美。他们都很美——D·H·劳伦斯和马哈维尔。他们都很美！但美不是性的，也不是跳出性的，美是有觉知的。

这一点也必须不断记住——你可能不会得出与佛陀相同的结论；没有必要。你可能不会得出与马哈维亚相同的结论；没有必然性。如果有任何必然性的话，那就是只有一个，那就是觉知。当你充分意识到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美丽的，都是神圣的。

看看过去的圣贤：Shiva和帕瓦蒂Parvati坐在一起。Parvati坐在他的腿上，做着深深的爱的姿势。你无法想象马哈维亚会摆出这样的姿势——不可能！你无法想象佛陀会摆出这样的姿势。仅仅因为罗摩被看到和西塔在一起，耆那教就不能接受他是一个化身，一个神圣的化身，因为他仍然和女人在一起。耆那教徒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上帝的化身，所以他们说他是一个伟人——一个MAHAMANAVA，但不是一个化身。他是一个伟大的男人，但仍然是一个人，因为女人在那里。当女人在那里的时候，你不能超越人；对方在那里，所以你仍然是一个人。当然，罗摩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不是超越人类，耆那教说。

如果你问印度教徒，他们根本没有谈论过马哈维亚——甚至没有评论过他，甚至没有在书中提到他——因为对印度教徒来说，没有女人的男人是一半，是一个片段，而不是全部。罗摩一个人并不是全部，所以印度教徒说“Sitaram”。他们把女人放在第一位。他们永远不会说“罗摩西塔”，会说“西塔罗摩”。他们会说“拉达奎师那”。他们把女人放在第一位是有基本原因的——因为男人是从女人身上生下来的，男人只是一半。和女人在一起，他变得完整。

所以没有哪个印度教的神是孤独的。另一部分，另一半，就在那里。Sitaram是真正的整体；拉达奎师那是个整体。奎师那一个人就是一半。罗摩没有必要跳出西塔，奎师那也没有必要跳出拉达。为什么？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找不到比Shiva更有意识的人了，但帕瓦蒂坐在他的腿上。这会产生问题。那么谁是对的呢？佛陀是对的还是Shiva是对的？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会单独绽放。佛陀和Shiva都是完全觉知的，但恰好在佛陀身上，他在这个完全觉知中放下了一些东西——这是他的选择。Shiva在完全觉知中接受了一切。他们都处于同一个认知点和意识点，但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

所以不要拘泥于任何相。




在觉知使你跳出这个和那个之前，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要做出判断。不要做判断——没有人知道。

等待，保持觉知，让你的存在绽放光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对每个人来说，绽放的可能性都是未知的。你不需要追随任何人，因为每一个追随都是危险的、破坏性的；每一次模仿都是自杀。只需等待！

这些技巧只是为了让你觉知。当你有觉知时，你可以跳出任何事情，也可以接受任何事情。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记住这是正在发生的：你既不能接受，也不能跳出。你做爱——你既不能完全接受并不再考虑它，也不能跳出它。我说要么接受并不再考虑，要么放弃并不再考虑。

但你不能做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你将永远同时做这两件事。你会接受，然后你会考虑跳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做爱后，几小时或几天内你会考虑跳出。实际上，你除了恢复精力之外什么都没做。当你重新获得能量时，你会再次想到拥有它。这将持续你的一生。这么多人的生命都是如此。当你充分觉知时，你就可以做出决定了。要么你接受它——然后这种接受会带来美——要么你放弃它——那么放弃也是美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你觉知时，你可以不再考虑它——无论哪种方式。

那就不是问题了。你的决定是彻底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你感到任何不安，那就意味着你没有深思熟虑，你没有意识到。

所以要多加注意。在没有他人结论的情况下，更深入、更个人化地对事实深思熟虑。



第三个问题：



问题3当一个冲动是真实的，我就没有意识到了。我怎么能练习“停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你是假的时候很容易阻止任何事情，当你是真的时候很难阻止任何事情。当愤怒是真实的时，你会忘记停止的技巧！当愤怒是假的时候，你会记住，你可以做到。

但是，当愤怒是虚假的，就没有意义，就没有能量。你可以阻止它，但它没有用。当愤怒是真实的时，只有这样能量才会存在，如果你停止它，能量才会发生内在的转变。

那么该怎么办呢？试着不要直接意识到愤怒，而是要意识到更容易的事情。你在走路——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从愤怒开始，从更容易的事情开始。你在走路——注意这一点，没有问题。然后突然停止行走。从简单的事情开始，然后再进行更深入、更复杂的事情。不要从复杂的事情开始，不要马上开始性生活。它更微妙，你需要对它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首先用更简单的事情来创造意识。

你在走路，你在洗澡，你感到口渴，你感到饥饿——从这些事情开始，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你只是想对某人说点什么：停住！即使在句子的中间。你要讲述一个你已经讲了一千遍的故事，你已经让每个人都厌烦了。你又开始了，“曾经有一个国王……”停住！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更简单的事情。







你头上有一只苍蝇，你正要用手把它赶走：停！

让苍蝇停在那里，让你的手停下来。用简单的事情来做，这样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一种停下来的感觉。然后再转向复杂的事情。

愤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拿一个机械的事情。每天早上你都会从床上走出来。你观察到了吗？你每天都以同样的方式走出去。如果你的右脚先来，它总是先来的。明天早上，当右脚要出来的时候，停下来，让左脚来。

用更简单的事情来做；那么，除了一种习惯，没有什么被牺牲了。你总是先用右脚开始走路：停下！任何事情都可以使用。找到一些事情——越容易越好。当你成为一个更容易的事情的主人，你可以突然停止，你可以有意识的感觉，一种突然的平静会降临到你身上。一瞬间，内心的沉默爆发了。

Gurdjieff过去常常训练他的门徒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例如，你说了一些话，然后点头。然后他会对你说：“说同样的话，但不要点头。”这是一种机械的习惯。我在说些什么；我用手做了个手势。Gurdgieff会说：“当你说这件事的时候，不要做这个手势——记住这个。做任何其他手势，但只记住这个：当你说这个的时候，别做这个手势。要意识到。”

利用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你总是从一个特定的句子开始对话——不要从它开始。有人说了一些话，你会有一个机械的反应——不要那样反应，说其他的话。或者，如果你已经开始说旧的话，就停在中间。猛地停下来。试着这样做，只有当你觉得自己掌握了，再去做复杂的事情。

思想的基本诡计之一是它总是告诉你要跳到复杂的事情上。那么你将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就再也不会尝试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诡计。思想会说：“好吧，现在你知道了，当你生气、发火、愤怒的时候，停止运动是失败的。”然后你就不会再尝试了。

尝试冰冷的事物；不要移动到炎热的地方。当你可以用冷的东西做的时候，就转移到热的地方。用循序渐进的步骤感受道路，不要操之过急；否则将一事无成。



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4在听说了VIGYANA BHAIRAVA TANTRA的许多冥想技巧后，我开始感觉到技巧并不能真正打开内在的门，但它实际上取决于启蒙之类的事情、师傅的恩典等。事实并非如此吗？一个人何时以及如何能够接受启蒙？

其实，师傅的恩典又是一种技巧。只是改变单词，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意味着臣服。只有当你臣服时，你才能得到师傅的恩典，而臣服是一种技巧。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臣服，你将不会得到任何恩典。所以说真的，恩典不是给予的，而是得到的。没有人可以给予恩典，你可以接受。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来说，恩典总是源源不断的。它就在那里；这是他的天性。

就像灯在燃烧，光在发光一样，开悟的人总是在散发恩典。这不是任何努力。它毫不费力地流动着，就在那里。如果你能接收，你就能收到。如果你不能接收，你就不能收到。

因此，如果我这样说，可能看起来很矛盾，但这是事实：恩典不是由师傅给予的。它被门徒接收。但是如何成为一个门徒呢？同样，这是一种技术。

如何臣服？如何变得容易接受？臣服是最困难的事情。







你不能放下你的愤怒，你不能放下悲伤，那么你怎么能放下你的全部呢？你不能放下荒谬的事情，你不能放弃你的精神病，那么你怎么能放下自己呢？

臣服意味着完全臣服。你把一切都交给你的老师和你的师傅。你说，“现在我不在了。现在你在——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当你等待，当你不再去问他什么时候会这样或那样做时，你已经臣服了，你就完成了。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事情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但是怎么做呢？

这也需要高度的觉知。通常，愚蠢的人认为臣服很容易。这太愚蠢了。他们认为，如果你去向师傅行顶礼，你就臣服了。仅仅行顶礼就可以是臣服，但不要认为因为你行了顶礼就臣服了。臣服是一种内在的态度。这是在放下自己，完全忘记自己。只剩下师傅；你已经不在了。只有师傅在。

只有在非常深刻的觉知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觉知是什么？如果你继续做这些技巧，并且不断感到无助，这种觉知就会到来。但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不要判断你的无助——这是错误的。首先要做，并且要做得真实。如果这些技巧恰好对你有帮助，那么就没有必要臣服；你会改变的。如果你做得真实、全然、充分，如果你没有欺骗自己，仍然什么都没发生，那么你会感到无助。你会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如果这种感觉深入到你的内心，这种无助的感觉，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臣服——而不是之前。

你感到无助吗？没有人感到无助。没有人感到无助！每个人都知道，“我可以做，如果我想，我可以做。正是因为我不想做，我才没有做。”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如果他们会，他们就会做。他们认为，“我愿意的那一刻，我就会做。我没有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现在不愿意。”

但没有人感到无助。如果有人说，通过师傅的恩典，这是可能发生的，你认为你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这是一个做某事的问题，你说你可以随时做，但如果是一个恩典问题，你会说，“好吧！如果它能从某人那里收到，我现在就可以收到。”

你不是无助的，你只是懒惰，这有很大的不同。懒惰中得不到任何恩典，只有无助中才能得到。无助并不是懒惰的一部分。

只有那些首先竭尽全力去接触、去渗透、去做的人才会感到无助。

当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却什么都没发生时，你会感到无助。只有这样，你才能向某人臣服。然后你的臣服将成为一种技巧。

这是最后一种技术，但人们总会先尝试。这应该是最后的，也是最终的。当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如果只有无助、无助和无助，如果你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你的我执被粉碎，那么你就知道你独自什么都做不了。然后你的手伸向一个师傅的脚。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接触：你无助地寻找他，你的整个身体都移到了他的脚上。你变成了一个接受的子宫。

然后恩典就可以获得了。它从未不可用；它总是可用的。在每个时代，在每个时期，都有开悟的人。但是，除非你准备好失去自己，否则你不会与他联系。你可能只是坐在他身后，或者只是坐在他的身边，但不会有任何接触。

有三种类型的距离。一个距离就是空间。你坐在那里，我坐在这里，两点之间有空隙。这是太空中的一段距离。你可以靠近，距离会更小。你只要触摸我，距离就消失了——但只能在太空中。





还有第二种类型的距离——在时间上。你的爱人死了，你的朋友也死了。

在太空中，一个点已经完全消失；有无限的距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感觉到你的朋友就在附近。你闭上眼睛，朋友就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坐在你身边的人可能比你的爱人更遥远，因为你的爱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爱人已经死了，那么，时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人们说时间可以治愈。当那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遥远时，记忆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然后消失。

第三个距离存在于第三个维度，那就是爱。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在另一颗星星上，但在你的爱中，他就在你身边。他可能已经死了，你和他之间可能有几个世纪的距离，但在爱情中没有距离。

刚才有人可能在佛陀身边。二十五个世纪毫无意义，因为距离是爱。在太空中，现在没有佛陀；尸体已经不见了。在时间上有二十五个世纪的距离，但在爱中没有距离。如果有人爱上了佛陀，那么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会消失。他就在这里，你可以得到他的恩典。

你可能只是坐在一尊佛像旁边。就空间而言，没有差距；就时间而言，没有距离。但是，如果没有爱，那么就有无限的距离。因此，可能有人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与佛陀生活在一起，也可能有人现在就在这里与佛陀接触。

恩典发生在爱的维度。因为爱，一切都是永恒的。

所以，如果你爱了，恩典就会发生。但爱是臣服的；爱意味着现在对方变得比自己更重要。现在，为了对方的生命，你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为了他人的生存，你会牺牲自己。另一个已经成为中心；你只是外围。渐渐地，你完全消失了，而另一个仍然存在。在那个恰当的时刻，恩典被接受了。

所以，不要把师傅看作是一个能够给予你恩典的人。想想成为一个无助的门徒——在爱中完全臣服。师傅会来找你的。当徒弟准备好了，师傅总是会来。这不是一个身体存在的问题；当你准备好了，从未知的爱的维度，恩典就会发生。但不要把恩典看作是一种逃避。

因为我谈论的技术太多了，我知道有两种可能性：你可能会尝试一些，或者你可能会变得困惑，后者更有可能。用一百一十二种技巧，不断地听一种，然后听另一种，再听另一个，你会变得困惑。你会认为这超出了你的能力——这么多技巧，那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你可能会想到，“与其进入这个丛林般的技巧世界，不如接受恩典——GURUKRIPA。

这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更容易获得恩典。“但如果这是你的思维方式，那它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试试这些技巧，真诚地尝试。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失败就会成为你的臣服。这是终极技巧。”。



好了



结束








=======================================================





第19章：智力型技巧和情感型技巧



经文：



28. SUPPOSE YOU ARE GRADUALLY BEING DEPRIVED OF STRENGTH OR OF KNOWLEDGE. AT THE INSTANT OF DEPRIVATION, TRANSCEND.
28.彷彿你正逐漸被剝奪力量或知識。在完全喪失的那一瞬間，超越。

29. DEVOTION FREES.
29.奉獻而自由。




对Tantra来说，人本身就是疾病。这并不是说你的思想受到了干扰——相反，你的思想就是干扰。这并不是说你内心很紧张，而是说，你就是紧张。



清楚地理解区别。如果思想有病，那么疾病可以治疗，但如果思想本身就是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就无法治疗。它可以被超越，但不能被治疗。这就造成了西方心理学与东方Tantra和瑜伽心理学的基本区别；这就是东方Tantra和瑜伽以及西方心理学的区别。



西方心理学认为思想是健康的，思想是可以被治疗和帮助的——因为对于西方思想来说，没有超越，因为除了思想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当存在超越的东西时，超越才是可能的，这样你才能活在你现在的状态中，走得更远。但是，如果没有超越，思想是终点，那么超越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身体，那么你就无法超越你的身体——因为谁会超越，你会超越到哪里？如果你只是身体，那么你就无法超越身体。如果你能超越身体，那就意味着你不仅仅是身体，而是一种额外的东西。



这个“额外”变成了要进入的维度。



同样，如果你只是思想，没有其他东西，那么就不可能超越。



然后我们可以治疗个别疾病。。。有人有精神病，我们可以治好。我们不会触碰思想，但我们会治疗疾病，让思想正常。没有人会考虑正常的思想本身是否健康。



正常的心智只是一个怀疑的心智。弗洛伊德说，就像每个人一样，我们只能让一个病态的心智恢复正常。但无论每个人是否健康，这个问题都无法提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集体思维，普通思维是可以的。因此，每当有人超越普通人的思维，移到其他地方时，他都必须被带回来并重新调整。因此，整个西方心理学一直在努力重新调整——重新调整到正常的心智，普通的头脑。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些思想家，特别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思想家，杰弗里，他说天才是一种疾病，因为天才是不正常的。如果说正常就是健康，那么天才就是疾病。天才是不正常的；他在某种程度上疯了。他的疯狂也许有用，所以我们允许他活着。



爱因斯坦、梵高或庞德——诗人、画家、科学家、神秘主义者——他们都很疯狂，但他们的疯狂有两个原因：要么他们的疯狂是无害的，要么他们的疯狂是功利的。



通过他们的疯狂，他们做出了正常人无法做出的贡献。



因为他们疯了，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端，他们可以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某些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允许这些疯子——我们甚至让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们生病了。如果正常是健康的标准和标准，那么每个不正常的人都是生病的。杰弗里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像对待疯子一样对待科学家和诗人：我们会让他们重新适应普通人的思维。这种态度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假设，即思想就是终极，没有超越。












与这种态度正好相反的是东方的做法。我们在这里说，心智，思想（mind）本身就是疾病。因此，无论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我们只会区分“正常患病”和“异常患病”。一个正常的男人通常都会生病。他并没有病到你能察觉的程度，他只是普通人。因为其他人都和他一样，所以他的病无法被发现。即使是治疗他的精神分析学家自己也是一个正常的病人。心智本身就是我们的疾病。



为什么？为什么把思想（mind）本身称为疾病？我们将不得不从另一个维度来处理它，然后它将很容易。对我们来说，身体就是死亡；对于东方人来说，身体就是死亡。所以你不能创造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否则它不会死。



你可以创造一定的平衡，但身体本身，因为它即将死亡，所以很容易生病。所以健康只能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身体不可能完全健康——不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医学对什么是健康没有标准，也没有定义。他们可以定义疾病，可以定义特定的疾病，但不能定义什么是健康。或者，他们最多只能从反面定义，当一个人没有生病，也不是特别生病时，他是健康的。但是，从反面定义健康看起来很荒谬，因为疾病成为定义健康的首要因素。但健康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实际上，身体永远不可能真正健康。身体的每一刻都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因为死亡与生命同在；你也在死亡。你不仅仅是活着，你同时也在死亡。



死亡和生命并不是相距遥远的两端。它们就像两条腿同时行走——它们都属于你。就在这一刻，你们既是生也是死。你的内在每时每刻都在死亡。在七十年的时间里，死亡将达到这个目标。每一刻你都会继续死去，死去，然后你就会死去。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开始死亡。生日也是死亡日。如果你不断地死亡——死亡不是来自外在，而是来自内在——那么身体永远不可能真正健康。



怎么可能呢？当它每时每刻都在死亡时，它怎么可能真正健康呢？它只能是相对健康的。所以，如果你正常健康，那就足够了。



心智（mind）也是如此。心智不可能是真正健康、完整的，因为心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会保持病态、不安、紧张、焦虑。心智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这种本质是什么。



三件事。。。第一，思想是身体和你内在的无身体之间的纽带。它是你内在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联系。它是最神秘的桥梁之一。它连接了两个非常矛盾的东西——物质和精神。



如果可以的话，想象一下这个悖论。通常你会在两岸都是材料的河流上建造一座桥。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是一个物质岸和另一个非物质岸之间的桥梁。。。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在垂死与不垂死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身体与精神之间——或者你称之为这两个岸的任何东西。因为思想是这些矛盾事物的桥梁，它必然会保持紧张；它不能放松。



它总是从可见移动到不可见，从不可见移动到可见。



每一刻，思想都处于深深的紧张之中。它必须弥合两件无法弥合的事情。



这就是紧张，这就是焦虑。你每时每刻都在焦虑中。



我不是在说你的财务焦虑或其他这样的焦虑——它们是边界焦虑，框架焦虑。真正的焦虑不是这样，真正的焦虑是佛的焦虑。你也处于这种焦虑中，但你每天的焦虑给你带来了太多负担，你无法发现自己的基本焦虑。一旦你发现自己的基本焦虑，你就会变得虔诚。



宗教是一种对基本焦虑的关注。佛以不同的方式变得焦虑。



他不担心财务，不担心漂亮的妻子，什么都不担心。没有担心；普通的担忧并不存在。他安全可靠，是一位伟大国王的儿子，是一个非常美丽妻子的丈夫，一切都有。只要他想得到任何东西，他就会得到。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可能的。






但突然间，他变得焦虑不安——这种焦虑是一种基本的焦虑，一种主要的焦虑。他看到一个死人被抬走了，他问他的车夫这个人怎么了。车夫说：“这个人现在死了。他已经死了。”这是佛第一次遇到死亡，所以他立即问道：“每个人都会死吗？我也会死吗？”



看看这个问题。你可能没有问过。你可能问过谁死了，他为什么死了，或者你可能说他看起来太年轻了，现在不是死的年龄。



这些焦虑并不是基本的；它们不关心你。你可能感到同情，你可能感到悲伤，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你会在几分钟内忘记。



佛陀把整个问题都转向自己，他问道：“我会死吗？”



车夫说：“我不能骗你。每个人都容易死亡，每个人都会死。”佛说：“那就把战车开回去。如果我要死，那么生命有什么用？你在我身上制造了深深的焦虑。除非这种焦虑得到解决，否则我无法放心。”



这种焦虑是什么？这是一种基本的焦虑。因此，如果你意识到生活的基本情况——身体和思想——一种微妙的焦虑会悄悄潜入，然后这种焦虑会继续在你体内颤抖。无论你在做什么或不在做什么，焦虑都会存在——一种深深的痛苦。思想正在桥接一个深渊，一个不可能的深渊。身体快要死了，而你内在有某种东西——X——是不死的。



这是两个矛盾。就好像你站在两条相反方向的船上。然后你将陷入一场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是思想的冲突。思想处于两个对立的东西之间：这是一回事。



其次，思想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思想不是一件东西：它是一个过程。思想这个词是个错误的概念。



当我们说“心智、思想（mind）”时，它看起来就像你内心有一种类似思想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思想不是一件东西，思想是一个过程。因此，最好称之为“思维（minding）”，而不是心智、思想（mind）。我们在梵语中有一个词，CHITTA，意思是minding。不是mind，而是mind——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永远不会沉默。一个过程总是紧张的；一个过程意味着一场混乱。



思想总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过去一直是它的负担，所以它必须走向未来。这种持续的运动会在你体内产生另一种紧张感。如果你对此意识太强，你可能会发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不想空闲。如果你空闲，那么你就会意识到内在的过程，意识到，这会给你带来非常奇怪和特殊的紧张。所以每个人都想以某种方式被占据。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人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同一份报纸。为什么？你不能安静地坐着吗？这很难，因为如果你安静地坐着，你就会意识到内在的完全紧张的过程。



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找逃跑的机会。酒精会使你失去意识。



性可以给你这种感觉——在一瞬间你会完全忘记自己。电视可以提供，音乐可以提供。。。你会做任何你可以忘记自己，变得如此忙碌，以至于暂时你好像不在了的事。



这种不断逃离自我的状态，正是因为思想的过程。如果你空闲——没有被任何事占据意味着冥想——如果你完全空闲，你就会意识到你的内在过程。思想是内在的基本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找我，说他们是来冥想的，但当他们开始冥想时，他们会变得更加紧张。他们说：“我们以前不那么紧张，以前也不那么担心。通常一整天我们都不那么担心，但当我们安静地坐下来开始冥想时，思想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它们会蜂拥而至。”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冥想，思想才会挤满他们。



这不是因为冥想。在你存在的每一刻，思想都在拥挤着你，但你的外在如此忙碌，你无法意识到它。每当你静坐时，你就会变得有意识，你就会意识到你一直在逃避的东西。思想mind, minding, 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是一种努力。能量在其中浪费，在其中消散。这是必要的；它是生命所需要的，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武器，也是最暴力的武器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能够战胜其他动物而生存的原因。这些动物的身体更强壮，但它们缺乏一种微妙的武器——思维。他们有危险的牙齿，危险的指甲；他们比人更有力量；他们可以立即杀死一个人。



但他们缺少一个武器——思维。因为有了这种武器，人类才能杀人，才能生存。



因此，思想是一种生存手段。它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而且是暴力的。思想是暴力的，这是人类必须经历的长期暴力的一部分。它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所以，每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内在的暴力——思想的冲击，暴力的思想，混乱，好像你要爆炸了。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安静地坐着。



每个人都过来说：“给我一些支撑，一些内在的支撑。我不能只是静静地坐着。给我一个我可以重复的名字，比如‘拉姆，拉姆，拉姆……’给我一一个我能重复的名字；然后我就可以没有杂念了。”真的，你在做什么？你正在创造一个新占用。然后你可以保持无念，因为你的思想仍然被占据着。现在你专注于“拉姆，拉姆，拉姆…”的吟唱；头脑仍然没有空闲。思想作为一个过程，必然总是病态的；它不可能像无念所需要的那样平衡。第三，思想是由外而生的。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只有思想的能力，但没有思想——只有一种可能性，一种潜力。因此，如果一个孩子在没有社会的情况下长大，没有社会，这个孩子会成长，他会有身体，但不会有思想。他将不会说任何语言；他将不能在概念上思考。他会像任何动物一样。



社会把你的能力训练成现实，它给了你一个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印度教徒有一个特定的头脑，而一个穆斯林有一个不同的头脑。两人都是人，但他们的思想不同。基督徒也有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社会培养他们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目标。



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出生了，或者一个女孩出生了——他们没有思想，他们只有思想萌芽的可能性。它可以在那里，但不在那里；它只是一粒种子。



然后你训练他们。然后，男孩变成了一个头脑，女孩变成了另一个头脑。因为你教他们的方式不同。然后，一个印度教徒变得不同，一个穆斯林变得不同。那么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就不一样了。这些思想是在你身上产生的。它们是有条件的，是强加给你的。


正因为如此，思想本身总是古老而正统的。不可能有进步的思想。这种说法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不可能有进步的思想。思想是正统的，因为它是一种条件反射。因此，这些所谓的进步主义者和任何传统的人一样，对自己的进步性都是正统的。看看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自己非常进步，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他来说就像《古兰经》对任何伊斯兰教徒的权威，或《薄伽梵歌》对任何印度教徒的权威一样。如果你开始批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会感到和任何耆那教徒在你批判马哈维亚时一样的伤害。



思想是正统的，因为它受过去、社会、他人的制约，出于某些目的。



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这个事实？因为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思想属于过去。思想总是旧的，生命总是新的。必然会出现紧张和冲突。



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你爱上了一个女人，你有印度教的头脑，而这个女人就是穆斯林。现在将会发生冲突。现在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女人是穆斯林，生命把你带到了一个你爱上她的境地。现在生命给了你一个新的现象，而大脑不知道如何处理它。没有诀窍，所以会有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人们背井离乡；他们的生活变得焦虑。在过去，情况并非如此。人更加宁静——事实并非如此，但他看起来更宁静，因为他周围的事情是如此的静止，思想也没有太大的冲突。现在一切都在如此快速地变化，而思想却无法如此快速地改变。思想执着于过去，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如此多的焦虑。在东方，焦虑情绪较少。这很奇怪，因为东方必须面对更基本的问题。那里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房子；每个人都在饿。



但他们没有那么焦虑，而西方国家则更加焦虑。西方富裕，科技发达，生活水平更高，为什么这么焦虑？因为技术给生活带来了如此快速的变化，以至于大脑无法应对。在你适应新事物之前，新事物已经过时，并且已经改变了。



再次拉开差距！生活带来了新的情况，大脑总是试图对旧的条件做出反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差距越大，焦虑就越大。思想是正统的，生活不是正统的。



这就是为什么思想（mind）本身就是疾病的原因。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要治疗思想，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心理分析很容易。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可能不会成功，但仍然不难。但这种对思想的超越是困难的、艰巨的，因为你必须完全离开思想。你必须振翅飞翔，超越自我，让思想保持原样——不要触碰它。



例如，我在这里，房间很热。我能做两件事。我可以给房间开空调，但我继续住在房间里。我可以继续做安排，让房间不热，但每一个安排都必须得到照顾，然后每个安排都会产生自己的焦虑和问题。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可以离开房间出去。



这就是区别。西方继续生活在思想的房间里，试图调整，做出安排，这样生活在思想中至少会变得正常。它可能不是很幸福，但它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它可能不会达到一个点，一个幸福的顶峰，但一个人可以从很多痛苦中解脱出来；痛苦越来越少。



弗洛伊德说过，人是不可能幸福的。最多，如果你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安排你的心态，你就会比其他人少一些不快乐，仅此而已。这是非常绝望的。但弗洛伊德是一个非常真诚、真实的思想家，他的洞察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他看不到超越心灵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东方没有真正发展出任何可以与弗洛伊德、荣格或阿德勒相提并论的心理学。这很奇怪，因为东方已经谈论思想至少5000年了。



五千年来，东方一直在谈论思想、冥想、超越，为什么不能创造心理学？心理学是西方最新的发展。为什么东方不能创造一种心理学？佛陀在这里谈论了思想的最深层。他谈论有意识的，他谈论潜意识的，他谈到无意识的。他一定知道。但为什么他不能发展出关于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学呢？



原因是：东方一直对这个房间不感兴趣。



它稍微谈到了房间，以便走出去。我们一直对这个房间感兴趣，只是为了找到那扇门；仅此而已。我们对房间的细节不感兴趣；我们不会住在里面。所以唯一的兴趣是知道门在哪里以及如何出去。我们谈论这个房间只是为了找到门，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打开它出门。



这是我们的全部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不能在印度发展的原因。如果你对这个房间不感兴趣，你就不会制作房间的地图；你不会测量每一面墙和每一寸空间。你不为这些事烦恼。你只关心门在哪里，窗户在哪里，这样你就可以跳出来。当你离开的那一刻，你会完全忘记这个房间，因为那时你就在无尽的天空下。你甚至不会记得有一个房间，你住在一个洞穴里，而一直以来，无限的天空都在远处——你随时都可能搬出去。你会完全忘记房间的。如果你能超越思想，会发生什么？思想（mind）保持不变，你不会在思想中做出任何改变，但你超越了它，一切都会改变。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再次回到房间，但你会变成另一个人。这种走出去和走进来会让你有质的不同。



一个一直住在房间里，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他活得像甲虫，活得像昆虫。当他走向天空——开阔的天空——走向太阳、云朵和广阔的天空时，他立刻变得与众不同。这种无限的影响使他第一次成为一个人，一种意识。



现在他可以再次搬进这个房间，但他将是一个不同的人。现在这个房间只能是可以使用的东西。它现在不是监狱；他随时可以搬出去。



然后这个房间就变成了可以使用的东西，实用的东西。此前他曾被关押在监狱里；现在他没有被监禁。他现在是一个主人，他知道天空在外面，无限在等待着他。现在，即使这个房间也是无限的一部分，即使这个狭小、有限的天空和房间内的空间也是空间，也是外面的空间。这个人又进来了，住在房间里，使用了这个房间，但现在他没有被监禁在里面。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东方关心的是如何超越思想，然后使用它。不要与思想认同——这就是信息。所有的冥想技巧都只关心如何找到门，如何使用钥匙，如何打开门然后出门。



我们今天将讨论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在一项活动进行到一半时停下来。



我们之前讨论过三种停止方法；现在这一个仍然存在。



第四种方法：



假设你正在逐渐被剥夺力量或知识。在完全丧失的那一瞬间，超越。



你可以在实际情况下做，也可以想象一种情况。例如：躺下，放松，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死了。闭上眼睛；开始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很快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变得沉重了。想象一下：“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如果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身体就会开始变得沉重；你会觉得你的身体像铅一样。你想移动你的手，但你不能移动；它变得如此沉重和枯死。继续感觉你正在死去，奄奄一息，奄奄一息，当你觉得现在时机已经到来——只是一跳，你就会死——然后突然忘记你的身体，超越。



假设你正在逐渐被剥夺力量或知识。在全丧失的瞬间，超越。当你觉得身体已经死了，现在的超越意味着什么？看看身体。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现在这具身体已经成了一块死重物。看看身体。忘记你即将死去，现在做一个旁观者。身体躺在那里，你看着它。这将是一种超越。你会疯掉的，因为一具尸体不需要思想。



一具尸体放松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思想的整个过程都停止了。你在那里，身体在那里，但思想却不在。记住，生命需要思想，而死亡不需要。



如果你突然知道一个小时内你就会死，那你会在那一小时内做什么？还剩一个小时，可以肯定的是，你会在一个小时后死去——正好在一个月后。你会怎么做？你的思维会完全平息，因为整个思维要么与过去有关，要么与未来有关。



你正计划买房或买车，或者你正计划与某人结婚或离婚。你在想很多事情，它们一直在你的脑海中。现在，只过了一个小时，婚姻就没有意义了，离婚也没有意义了。现在你可以把所有的计划都留给其他人，他们会活着。随着死亡，计划会停止，随着死亡，担忧会停止，因为每一种担忧都是以生命为导向的。



你必须活在明天；这就是人们担心的原因。因此，所有向世界传授冥想的人都在说：不要想着明天。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想着明天。”因为若你们想着明天，你们就不能打坐。然后你就开始担心了。但我们太喜欢担心了，以至于我们不仅想到了明天，还想到来世。因此，我们不仅为今世做计划，也为死亡之后的另一世做计划。



一天，我路过一条街，有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和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它很可爱——真是太可爱了。用大写字母写着这样一个问题：“你想要这么漂亮的房子和这么漂亮的花园吗？而且没有任何价格，没有任何成本——免费？”我把它翻了过来。这房子不是这样的。这是一本基督教小册子，上面写着：“如果你想要一座如此美丽的房子和一个如此美丽的花园，就相信耶稣。那些相信他的人会在上帝的国里免费得到这样的房子。”



大脑不仅在思考明天，而且在思考超越死亡，为来生安排和预订。这样的思想不可能是宗教思想。虔诚的人不会想到明天。因此，那些想到来生的人总是担心上帝是否会正确对待他们。



丘吉尔快死了，有人问他：“你准备好在天堂迎接父亲了吗？”丘吉尔说：“这不是我担心的。我一直担心神圣的父亲是否准备好迎接我。”



但不管怎样，人们都会继续担心未来。佛陀说：“没有天堂，也没有来生。”他说，“没有灵魂，你的死将是彻底的，没有什么能幸存下来。”人们认为他是无神论者。



他不是，他只是想创造一种局面，让你忘记明天，留在此时此刻。然后冥想就很容易了。



所以，如果你想到的是死亡——而不是即将到来或将要到来的死亡——倒在地上躺着死去。放松并感觉，“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不仅要思考，还要在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腓骨上感受。让死亡悄然而至。这是最美丽的冥想之一。当你觉得身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你不能移动你的手，你不能动你的头，一切都死了，突然看看你自己的身体。



思想不会在那里。你可以看看！你会在那里；意识会在那里。



看看你的身体——它不会看起来像你的，它只是一个身体。你和身体之间的间隙将是清晰的——晶莹剔透。不会有桥。尸体已经死了，你站在那里作证，不在里面——不在里面！



记住，“你在身体里”的感觉是因为思想（mind）。“你在身体里”这种感觉是因为心思想！如果思想不在，如果它不在，你就不会说你在体内或体外。你只会在那里，不进不出。



“入”和“出”都是与思想相关的相对术语。简单地说，你会在那里观照。



这就是超越。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有时在实际情况下是可能的。。。你生病了，你觉得没有希望了，你快要死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情况。用它冥想。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试试。假设你正在逐渐失去力量。躺下来，感觉整个存在都在吞噬你的力量。你被从任何地方吸走了——你的力量被吸走了。很快你就会萎靡，完全没有力量。你的能量正在流失，被消耗掉。很快里面什么都不会留下。生活就是这样：你被吸走了，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吸走你。总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死细胞；一切都会被吸出。生命将从你身上飞出，只有尸体会留在那里。



即使在这个时刻你也能做到。想象一下：躺下来，感觉能量被吸走了。几天之内，你就会掌握如何丢失能量的诀窍。



当你觉得一切都离开了，你的内在什么都没有了，TRANSCEND超越：在完全丧失的瞬间，TRANSCEND超越。当最后一个量子能量离开你时，超越。做一个旁观者；只是成为一个观照。



那么这个宇宙和这个身体，都不是你。你正在观察这种现象。



这种超越会让你离开思想。



这是关键。你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做，不管你喜欢什么。例如，我们谈论的是一次跑步。耗尽你自己自己；继续跑啊跑啊跑。不要刻意停下来，让身体自己倒下。当精力耗尽了，你就会跌倒。当你摔倒时，要意识到。只要看看身体就知道了。有时会发生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你仍然站着，身体已经倒下，你可以看着它。你可以看着，因为只有身体倒下了，你仍然站在那里。不要与身体一起摔倒。四处漫游、奔跑、跳舞、耗尽身体——但记住，你不能刻意倒下，那样内在意识也随着身体移动并躺下。










你不能刻意倒下，你只是做下去，直到身体自己倒下。然后它像一个死重物一样倒了下来。马上，你就会感觉到身体在倒下，你什么都做不了。



睁开眼睛，保持警觉，不要错过要点。保持警觉，看看发生了什么。你可能还站着，身体已经倒下了。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你与身体的不同。



这个“脱颖而出”就是英语单词“狂喜”的真正含义。狂喜的意思是脱颖而出。一旦你能感觉到自己离开了身体，那一刻就没有思想了，因为思想是给你感觉自己在身体里的桥梁。



如果你有一刻不在身体里，那一刻就没有思想了。



这就是超越。然后你可以在身体里移动，然后你可以在思想里移动，但现在你不能忘记那段经历。这种经历已经成为你存在的一部分；它将永远在那里。每天都这样做，很多事情都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发生的。



西方总是担心如何解决心理问题，它试图找到很多方法。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东西起作用或似乎起作用。一切都只是成为时尚，然后消亡。现在精神分析是一场死的运动。新的运动在那里——相遇团体、团体心理学、行动心理学和许多其他东西——但就像一种时尚一样，它们来来往往。为什么？因为在思想里，你最多只能作出安排。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烦恼。用思想做安排就是在沙子上建造一座房子，或者用纸牌建造一座房屋。它总是摇摆不定，恐惧总是存在，现在它还在继续。任何时候它都可能不在那里。



超越思想是内心快乐、健康、完整的唯一途径。



然后你可以在思想中移动并使用思想，但思想变成了工具，你不认同它。所以有两件事。要么你认同思想——这是Tantra说的疾病——要么你不认同思想。



然后你把它当作一种工具，然后你就健康完整了。



第五种技巧在某种意义上非常简单，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最困难的，它只有两个单词。第五个技巧说，DEVOTION FREES。



只有两个字：奉献和自由。这真的只是一个词，因为自由是奉献的结果。奉献是什么意思？在VIGYANA BHAIRAVA TANTRA里，有两种类型的技术。一种是为那些以理智为本、以科学为本的人准备的，另一种是为了那些以心为本、情感为本、诗意为本的人准备的。只有两种类型的思维：科学思维和诗意思维——这两种思维截然不同。他们无处可遇，也无法相见。有时他们并行，但没有交会。



有时，在一个人身上，他既是诗人又是科学家。很少，但有时他既是诗人又是科学家。然后他有一个分裂的个性。他实际上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当他是一个诗人时，他完全忘记了科学家；否则这位科学家会感到不安。当他是一名科学家时，他必须完全忘记诗人，进入另一个概念排列的世界——思想、逻辑、理性、数学。



当他进入诗歌世界时，数学就不在了——音乐就在那里。



概念已经不在了：文字在那里——是液体，而不是固体。一个词流入另一个词，一个词可以意味着很多东西，也可以不意味着任何东西。语法丢失；只剩下节奏。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思考和感觉——这是两种类型，基本类型。我教的第一个技巧是为科学的头脑准备的。第二种技巧，DEVOTION FREES，是针对情感类型的。记得找出你的类型。没有一种类型是更高或更低的。不要认为理智型更高或情感型更高——不！它们只是类型。没有人是更高或更低。所以，只要实事求是地思考一下你的类型是什么。



第二种技巧是针对情感型的。为什么？因为奉献是朝向某些事物的，而奉献是盲目的。在奉献中，对方变得比你更重要。这是一种信任。理智型的人不能信任任何人；他只能批评。他不能信任。他可以怀疑，但他不能信任。如果有时一些理智型的人开始信任，那就永远不是真实的。首先，他试图说服自己去信任；它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他找到了证据，论据，当他确信论据有帮助，证据有帮助时，他就会信任。但他没有抓住重点，因为信任不是论证的，信任也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如果有证据，那么就不需要信任。



你不用相信太阳，你不用相信天空——你知道的。



你怎么能相信太阳会升起？如果有人问你对太阳升起有什么看法，你不必说：“我相信它。我是一个伟大的信徒。”你说：“太阳会升起，我知道它。”毫无疑问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有人不相信太阳吗？没有人。信意味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跳进未知的世界。



这很难——对理智型的人来说很难，因为整件事变得荒谬、愚蠢。第一个证据必须存在。如果你说，“有一个上帝。向上帝臣服”，首先上帝必须得到证明。但后来上帝变成了一个定理——当然已经证明了，但毫无用处。上帝必须保持未经证实；否则他毫无用处，因为那样信任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相信一个被证明的上帝，那么你的上帝就是一个几何定理。没有人需要相信欧几里得定理——没有必要，它们是可以证明的。可以证明的东西不能成为信任的对象。



最神秘的基督教圣人之一，特土良说：“我相信上帝，因为他是荒谬的。”这是对的。这就是情感型的态度。他说：“因为他无法被证明，这就是我相信他的原因。”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不合理的，因为合乎逻辑的说法必须是这样的：“这些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所以我相信他。”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因为信任意味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跳入未知。只有感性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忘记奉献，先懂得爱；那么你将能够理解奉献精神。你坠入爱河。为什么我们说“坠入爱河”？什么都没有掉下来——只有你的头。除了你的脑袋，还有什么会坠入爱河？你从头上掉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坠入爱河”——因为语言是由理智型的人创造的。对他们来说，爱是一种疯狂，爱是疯狂；一个人已经坠入爱河。这意味着，现在你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现在他疯了，现在任何推理都无济于事，你不能和他讲道理。你能和一个在爱中的人讲道理吗？人们尝试。人们尝试过，但什么都无法说服。



你爱上了一个人。每个人都说：“那个人不值得。”



或者“你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领域”，或者“你在证明自己很愚蠢；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伴侣。”但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任何推理会有帮助。你恋爱了——现在理智是无用的。爱情自有道理。我们说“坠入爱河”。这意味着现在你的行为将是不理性的。



看看两个恋人，看看他们的行为，看看他们之间的交流。它变得不合理。他们开始使用婴儿语。为什么？即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坠入爱河时，也会使用婴儿语言。为什么不使用高度发达的技术语言呢？为什么要用这种婴儿语？因为高度科技化的语言毫无用处。



我的一个朋友娶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然而，她确实懂一点英语，而这个人也懂一点捷克斯洛伐克语；他们结婚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是一所大学的教授，而这个女孩也是一名教授。但那个人对我说——我和他住在一起——“这很困难，因为我只懂技术相关的捷克语、技术术语，她也只懂技术相关的英语，所以我们不能进行婴儿式的交谈。所以这很奇怪。我们的爱只是表面上的某种感觉；它无法深入。语言成为了障碍。我可以作为教授交谈——就我的学科而言，我可以谈论它——她也可以交谈关于她的主题。但爱不是我们的主题。“



那么，你为什么会陷入婴儿式的谈话呢？因为那是你和妈妈的第一次爱经历。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情话。他们不是以头脑为导向的，

它们发自心；它们属于感情。他们有着不同的品质。



所以，即使你的语言很发达，当你爱时你将退回去——你会退回婴儿式的语言。这些词是不同的。他们不属于理智的范畴；它们属于情感。它们可能看上去不那么有表达力和意义。然而，它们更具表达力和意义——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



只有当你深深地爱着，你才会完全沉静。然后你不能和你心爱的人说话，或者你可以顺便说一句，但实际上，没有交谈。



如果爱深入，言语就会变得无用；你保持沉默。如果你不能对你的爱人保持沉默，就要知道没有爱——因为与你不爱的人沉默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你会立刻开始说话。当你坐在火车或公共汽车上时，你会立即开始说话，因为安静地坐在陌生人身边是非常困难和尴尬的。没有其他桥梁，所以除非你创建一个语言桥梁，否则就没有桥梁。







和那个陌生人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你封闭在自己里面，他封闭在自己里面，两个封闭体就在一起。人们对碰撞和危险充满恐惧，所以你创造了一座桥梁。你开始谈论天气或任何事情，任何无稽之谈，都会给人一种沟通的感觉。两个恋人会陷入沉默，当两个恋人再次开始交谈时，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爱已经消失了；他们成了陌生人。



所以去看看。。。妻子和丈夫，无论何时独处，他们都会谈论任何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没有必要说话，但保持沉默是很困难的。



所以任何事情，任何琐事都可以，但要说话，这样你才能有沟通的感觉。但是两个情人会沉默。语言会消失，因为语言属于理性。首先它会变成一个婴儿式的谈话，然后它就会消失。



然后他们会默默地交流。他们的沟通是什么？这是不合理的。他们感觉被调谐到存在的另一个维度，并且他们在这种调谐中感到快乐。如果你要求他们证明什么是他们的幸福，他们无法证明。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情人能够证明为什么他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为什么？因为爱意味着很多痛苦。尽管如此，情侣们还是很幸福的。爱有很深的痛苦，因为当你和某人融为一体时，总是很困难的。两颗心合一。。。不仅仅是两个身体合二为一。这就是性和爱的区别。如果只有两个身体合二为一，这不是很困难，也没有痛苦。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之一；任何动物都能做到。这很容易。但两个人相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两个心智（mind）必须溶解，两个心智不得不缺席。只有这样，空间才会被创造出来，爱才能绽放。没有人会为爱辩解；没有人能证明爱能带来幸福。甚至没有人能够证明爱的存在。还有科学家，行为学家，沃森Watson和斯金纳的追随者，他们说爱只是一种幻觉。



没有爱；你只是在幻觉中。你觉得你在爱，但没有爱，你只是在做梦。没有人能证明他们错了。他们说爱只是一种幻觉，一种迷幻的体验。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只有影响你的身体化学物质，只有激素、化学物质，影响你的行为，给你一种虚假的幸福感。没有人能证明他们错了。



但奇迹是，即使是沃森也会坠入爱河。即使是沃森也会坠入爱河，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场化学事件。即使是沃森也会很高兴。



但是爱是无法证明的，它是如此的内在和主观。爱情中会发生什么？对方变得重要——比你更重要。你成为外围，他成为中心。



逻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思想总是以自我中心：我是中心，一切都围绕着我——对我来说，但我是中心。这就是理性的运作方式。如果你过于理智，你就会得出伯克利得出的结论。他说：“只有我存在，其他一切都只是脑海中的一个想法。我如何证明你在那里，坐在我面前？我如何合理、理性地证明你真的在那里？你可能只是一场梦。我可能只是在做梦

谈话；你可能根本不在那里。我怎样才能向自己证明你真的在那里？我当然可以触摸你，但即使在梦中我也可以触摸你。



即使在梦中，当我触摸某人时，我也能感觉到。我可以打你，你会尖叫，但即使在梦中，如果我打了人，梦中的人也会尖叫。那么，我该如何区分我刚才在这里的观众不是梦想而是现实呢？这可能只是虚构的。“



去疯人院，你会发现人们独自坐着聊天。他们在和谁说话？我可能没有和任何人说话。我怎样才能理智地证明你真的在这里？



所以，如果理性走到了极端，走到了逻辑的极端，那么只有我留下来，其他一切都变成了幻想。这就是理性的运作方式。



恰恰相反的是情感之路。我变成了神秘，而你——你，另一个，被爱的人——变成了真实。如果你走到极端，那么它就变成了奉献。如果你的爱到了极点，以至于你完全忘记了自己，你对自己没有概念，只剩下对方，那就是奉献。









爱可以变成奉献。爱是第一步；只有这样，奉献才能绽放。但对我们来说，即使爱是遥远的现实，性也是唯一真实的东西。爱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它陷入性，成为一种身体的东西，要么它上升为奉献，成为一个精神的东西。爱就在两者之间。就在它的下面是性的深渊，在它的外面是开放的天空——奉献的无限天空。



如果你的爱越来越深，对方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此重要，以至于你开始称对方为你的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蜜拉Meera继续称奎师那为上帝。没有人能看到奎师那，蜜拉也无法证明奎师那在那里，但她根本没有兴趣证明这一点。奎师那，她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她爱的对象。记住，无论你是把一个真实的人作为你的爱情对象，还是仅仅是你的想象，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整个转变都是通过奉献而来的，而不是通过被爱的人——记住这一点。奎师那可能根本不在那里；这无关紧要。对于爱人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



现实中，奎师那就在拉达Radha身边。可对蜜拉来说，奎师那并不在现实中，他们不在同一个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蜜拉是一个比拉达更伟大的信徒。甚至拉达也会嫉妒蜜拉，因为对拉达来说，真实的人就在这里。当奎师那在场时，感受他的真实并不那么困难。但当奎师那不在时，蜜拉独自一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与奎师那交谈，为他而活，而奎师那却不在。对她来说，他就是一切。她无法证明这一点；这是不合理的。只需一个跳跃她就超越了。奉献解放了她。



我想强调的是，这不是奎师那是否在场的问题。不是！奎师那在那里的感觉，这种爱的全然感觉，这种全然的臣服，这种把自己丢失在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人身上，这种丢失本身就是转变。突然间，一个人被净化了——完全净化了——因为当我执不在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不纯真。



因为我执是一切不洁的种子。



我执的感觉是一切疯狂的根源。对于感情世界，对于奉献者的世界，我执就是疾病。我执溶解了，它只以一种方式溶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种方法：对方变得如此重要，如此重要，以至于你逐渐消失。有一天你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个意识。



当你不在的时候，对方也不是对方，因为只有当你在的时候他才是对方。当“我”消失时，“你”也随之消失。在爱情中，你迈出了第一步——另一步变得重要。你留下来了，但在某些时刻，当你不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高峰。这些都是罕见的爱情高峰，但通常你会留下来，爱人就在那里。当爱人变得比你更重要时，你可以为他或她而死。如果你能为某人而死，那就是爱。对方已经成为你生命的意义。



只有你能为某人而死，你才能为某人活着。如果你不能为某人而死，你就不能为某人活着。生命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意义。在爱中，对方变得很重要，但你仍然在那里。在一些更高的沟通高峰中，你可能会消失，但你会回来；这只是暂时的。因此，恋人们看到了虔诚。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人们称心爱的人为神。



只有在顶峰中，对方才会变得神圣，而只有当你不在的时候，对方才会变得神圣。这是可以增长的。如果你让它成为一种SADHANA——一种精神实践——如果你让其成为一种内在探索，如果你不仅在享受爱，而且在爱中改变自己，那么它就变成了奉献。



在奉献中，你完全臣服了。这种臣服可以是对一个可能不在天空中的神，也可以是对可能没有被唤醒的主人，也可以对一个不值得或可能值得的爱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能让自己为他人而溶解，你就会改变。



奉献而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在爱中才能看到自由。当你坠入爱河时，你会有一种微妙的自由。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其他人都会看到你变成了奴隶。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周围的人会认为你们都成了彼此的奴隶。但你会看到自由的曙光。



爱就是自由。为什么？因为我执是束缚；没有其他束缚。你可能在监狱里，无法逃脱。如果你和心爱的人进了监狱，监狱就在那一刻消失了。墙还在，但它们并没有把你禁锢起来。现在你可以完全忘记它们了。你们可以融入彼此，你们可以成为彼此飞翔的天空。监狱已经消失；它已经不在了。






你可能在没有爱的开放天空下，完全自由，无拘无束，但你在监狱里，因为你无处可飞。这天空你不想去。



鸟儿在天空中飞翔，但你不能。你需要一个不同的天空——意识的天空。



只有对方能给你那片天空，第一次尝到它的味道。当对方为你打开，你进入对方时，你就能飞翔。



爱是自由，但不是完全的。如果爱变成了奉献，那么它就变成了完全的自由。



这意味着彻底臣服。所以，对于那些有情感型的人来说，这段经文是给他们的：解脱。



以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为例。。。如果你看看罗摩克里希纳，你会认为他只是女神卡利的奴隶，卡利母亲的奴隶。没有她的允许，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就像一个奴隶。但没有人比他更自由。当他第一次被任命为达克希内什瓦尔Dakshineshwar的祭司时，他开始表现得很奇怪。委员会和受托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说：“把这个人赶出去。他行为不合规矩。”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会先闻一闻一朵花的味道，再把花放在女神的脚边。这违反了惯例。闻过气味的花不能献给神，它已经变得不洁了。



他先要尝贡品的食物，然后再献上。



他是祭司，所以受托人问他：“你在做什么？这是不允许的。”



他说：“以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我要搬出寺庙，但我不能在不品尝的情况下向我母亲提供食物。我母亲过去常常品尝……每当她准备东西时，她都会先品尝，然后才给我。我不能在献花的时候不先闻一闻。所以我可以出去，但你不能阻止我，也不能阻挠我。”。我会继续在任何地方献上它，因为我的母亲无处不在；她没有被关在你的庙里。所以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碰巧有人，一些穆斯林，告诉他，“如果你妈妈到处都是，为什么不来清真寺呢？”他说，“好吧，我来了。”他在一座清真寺里呆了六个月。他完全忘记了达克希内什瓦尔。后来他的朋友说：“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他说：“她无处不在。”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罗摩克里希纳是一个奴隶，但他的虔诚（奉献）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现在心爱的人无处不在。

如果你不在任何地方，心爱的人就会无处不在。如果你在某个地方，那么心爱的人就不在了。



结束







=======================================================





第二十章：凡庸的爱与佛的爱



第一个问题：



问题1每天二十四小时爱一个人似乎很难。为什么会这样？爱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吗？爱在哪个阶段变成了奉献？



爱不是一种行为；这不是你做的事。如果你做了，那就不是爱。爱中没有任何作为；爱是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一种行为。没有人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做任何事情。如果你在做爱，那么你当然不能在二十四小时连续做。任何行为都会让你感到疲惫；任何行为都会让你感到无聊。然后，在任何行为之后，你都必须放松。所以，如果你在刻意地爱，你将不得不放松到恨，因为你只能放松到相反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爱总是夹杂着恨。你爱这一刻，下一刻你又恨同一个人。同一个人成为爱与恨的对象；这就是恋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你的爱是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这种痛苦。



因此，首先要理解的是，爱不是一种行为；你不能做它。你可以恋爱，但你不能“做”爱。这样做是荒谬的。其他事情也表明。这不是一种努力，因为如果这是一种努力的话，你会累的。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不要从关系的角度思考，要从心态的角度思考。如果你恋爱了，这是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可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没有聚焦而照耀着的。



当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这就是所谓的爱。当它变得没有聚焦时，它就变成了祈祷。然后你只是在爱——不是和某人，而是在爱，就像你在呼吸一样。



如果呼吸是一种努力，你会厌倦它，你必须放松，然后你就会死。如果它是一种努力，那么在某个时候你可能会忘记去做，然后你就会死。爱就像呼吸：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呼吸。如果你不呼吸，你的身体就会死亡。如果你没有爱，你的精神就不会诞生。



所以，把爱当作灵魂的呼吸。当你坠入爱河时，你的灵魂变得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就像呼吸一样。但要这样想。如果我对你说，“只有在你靠近我的时候才呼吸，不要在其他地方呼吸”，那么你就会死。下一次你靠近我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你甚至无法在我身边呼吸。



爱就是这样。我们占有——爱的对象被占有了，爱人说：“不要爱别人。只爱我。”然后爱就萎缩了，然后爱人就不能爱了，这就变得不可能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爱每一个人，但你必须处于爱的心态。这就像呼吸：即使你的敌人在那里，你也会呼吸。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你的敌人”的意思



对于基督教来说，如何理解“爱你的敌人”这句话一直是一个问题。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如果爱不是一种行为，如果它只是一种心态，那么就不存在敌人或朋友的问题。你在爱里。



从另一种层面看。有些人一直处于仇恨之中，每当他们试图表达爱时，他们都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他们的爱是一种努力，因为他们持续的心态是仇恨。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努力。有些人一直在悲伤；那么他们的笑声就是一种努力。他们必须与自己抗争。然后，他们的笑声变成了一种绘画般的笑声——只是虚假的、强加的、拼凑在一起的，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安排好的，没有自发性，只是刻意的。







有些人一直在生气——不是对某事或某人生气，只是生气。然后爱就变成了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如果爱是你的精神状态，那么愤怒将是一种努力。你可以做它，但你不会被气。然后你将不得不刻意地创造它；它将是假的。



如果一个佛祖想要生气，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那么它也是假的。



只有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才能上当受骗。那些了解他的人，他们知道愤怒是虚假的，只是被描绘出来的，被刻意营造出来的。它不是来自内部。一个佛，一个耶稣，不会仇恨。



那么如果他们想表现出仇恨，就需要付出努力。



但你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变得仇恨；你需要努力去爱。改变心态。如何改变心态？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如何去爱的问题。这太荒谬了——这个问题太荒谬了。



这不是时间问题。如果你能在一瞬间爱，那就足够了，因为你永远不会有两个连续的瞬间。只会有一个瞬间。当一个过去，就会在下一个顺间。你永远只有一个瞬间。如果你知道如何在一瞬间里爱，你就知道其中的秘密。你不必考虑二十四小时，或整个一生。



只有一个爱的瞬间，你知道如何用爱填满它。然后第二个瞬间就会给你，你也可以用爱来填满第二个瞬间。



所以请记住，这不是时间问题。这只是一个瞬间的问题，一个瞬间不是时间的一部分。一个瞬间不是一个过程；它就在此刻。



一旦你知道如何带着爱进入一个瞬间，你就进入了永恒：时间已经不复存在。一个佛活在当下；你活在时间里。时间意味着思考过去，思考未来。当你在思考过去和未来时，现在已经丢失了。



你正忙于未来和过去，而现在正在消失——而现在是唯一的存在。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未来还没有：它们都不是，它们都不存在。这个瞬间，这个单一的原子时间，是唯一的存在——此时此地。如果你知道爱，你就知道秘密。你永远不会有连续的两个瞬间，所以你不必为时间而烦恼。



一个瞬间总是——它总是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记住，“现在”实际上并不是两种类型。这一瞬间是相同的；它与之前的瞬间没有任何不同，与接下来的瞬间也没有任何不同。



这个“原子现在”总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埃克哈特Eckhart说：“并不是时间在流逝。



时间不变。相反，我们继续前进。“纯粹的时间是不变的；我们还在流逝。所以不要想着二十四小时，那样你就不会想着现在。



还有一件事。思考需要时间；生命不需要时间。你不能在此刻思考。在这个时刻，如果你想达成，你就必须停止思考，因为思考基本上与过去或未来有关。你现在能想什么？当你思考的那一刻，它就已经成为过去。





那里有一朵花——你说这是一朵美丽的花。



这句话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成为过去。当你开始在思考中抓住某件事时，它已经成为过去。在当下，你可以在，但你不能思考。你可以和花在一起，但你不能去想它。思考需要时间。



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思考就是时间。如果你不思考，就没有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冥想中你会感到永恒。这就是为什么在爱中你会感到永恒。爱不是思考，而是停止思考。你在！当你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你没有考虑爱，你没有想到心爱的人。你根本没有思考。如果你在想，那么你不是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你在别的地方。思考意味着离开现在。。。你不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过于痴迷于思考的人不能爱，因为即使他们在那里，即使他们到达了最初的神圣源头，即使他们遇到了上帝，他们也会继续思考他，然后他们会完全错过他。你可以继续思考关于……关于……关于……，但这从来都不是真实。



爱的瞬间是永恒的。那就不存在思考如何爱二十四小时的问题了。你从来没有想过如何24小时活着，如何24小时活着。要么你还活着，要么你不活着。因此，要理解的基本问题不是时间，而是现在——如何在此时此地处在爱的状态。



为什么会有仇恨？当你感到仇恨时，就去到它的起因。只有这样，爱才能绽放。



你什么时候感到仇恨？当你觉得你的存在，你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当你觉得自己的存在可以被毁灭时，仇恨突然涌上你的心头。当你觉得自己可以被摧毁时，你就开始摧毁别人。这是一项安全措施。



这只是你为生存而挣扎的一部分。每当你觉得自己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时，你就会充满仇恨。



所以，除非你觉得你的存在不会处于危险之中，不可能消灭你，否则你就无法充满爱。一个耶稣可以爱，因为他知道一些永恒的东西。你不可能爱，因为你只知道属于死亡的东西。每一刻死亡都在那里；每时每刻你都在害怕。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怎么能爱？爱不可能存在于恐惧之中。恐惧是存在的，所以你只能制造一个你爱的假象。



再说一遍，你的爱其实只是一种安全措施。你爱，这样你就不会害怕。每当你相信自己爱了，你就不那么害怕了。此刻你可以忘记死亡。产生了一种幻觉，在这种幻觉中，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存在所接受；你不会被拒绝。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需要爱和被爱。



每当你被某人爱的时候，你就会在周围制造一种幻觉，认为你是存在所需要的——至少是某人所需要的。



有人需要你，所以你不只是徒劳。你不仅仅是偶然的，你在某个地方是被需要的。没有你，存在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这会给你一种幸福的感觉。你感觉到一个目标，一种命运，一种意义，一种价值。



当你不被任何人爱时，你会感到被拒绝，你会觉得毫无意义。然后你觉得没有目标，没有命运。如果没有人爱你，而你死了，就不会有你缺席的感觉，也不会有你不再的感觉。没有人会觉得你曾经是，现在你已经不是了。



爱给你被需要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在爱中一个人变得或感觉不那么害怕。每当没有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加恐惧，在恐惧中，作为一种保护，你会变得仇恨。仇恨是一种保护。你害怕被毁灭；你变得具有破坏性。



在爱中，你会觉得自己被接受了，受到了欢迎——不是不请自来的客人，而是你被邀请了，受到欢迎了，被等候了，被接待了，你的存在是幸福的。







爱你的人成为整个存在的代表。但这种爱基本上是基于恐惧的。你在保护自己不受恐惧，不受死亡，不受存在的非人冷漠。



事实上，存在是漠不关心的——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太阳、大海、星星、地球，它们对你完全漠不关心；没有人担心你。



很明显，你是不需要的。没有你，一切都会像有你一样美好；不会有任何损失。肤浅地看待存在：没有人，什么都不在乎你。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你。星星没有意识到你；即使是你称之为母亲的地球也不知道你。当你死的时候，地球不会悲伤。什么都不会改变；事情将一如既往。有你或没有你，没有区别。



你觉得自己只是个意外。不需要你；你不请自来。。。只是一个偶然的产品。这就产生了恐惧。这就是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说的“痛苦”。有一种微妙的持续恐惧——你不被需要。



当有人爱你时，你会觉得一个不同的维度进入存在。



现在，至少有一个人会在那里哭泣，会感到抱歉，会感到悲伤。会有眼泪；你会被需要的。至少会有一个人，如果你不在，他会一直感觉到你的缺席。至少对一个人来说，你已经获得了一种命运，一种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需要爱。如果你不被爱，你就会被连根拔起。



但这种爱并不是我所说的爱。这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幻觉的相互创造——一种相互的幻觉：“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给你一种幻觉，没有你，我的目标、意义和生命都将失去；你给我一种幻觉。没有我，一切都将失去。



所以我们都在互相帮助，让自己陷入幻觉。我们正在创造一个独立的、私人的存在，在其中我们变得有意义，在其中，这个广阔空间的全部冷漠被遗忘了。“



两个相爱的人住在一起；他们创造了一个私人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爱需要如此多的隐私。如果你不在隐私中，世界就会继续冲击你。它继续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这是一种相互的幻觉。爱需要隐私，因为这样整个世界就会被遗忘。只有两个情人存在，而这种冷漠，存在的完全冷漠，被遗忘了。你感到被爱，被欢迎。没有你，一切都不会一样。至少在这个私人世界里，没有你一切都不会一样。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不是在说这是爱。这其实是虚幻。这是一种后天形成的幻觉，而人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不能没有这种幻觉而生活。那些有能力的人，他们生活在没有这种幻觉的环境中。一个佛可以在没有这种幻觉的情况下生活，所以他就不会创造它。



当可以无幻觉地生活——没有幻想地生活时——一秒钟，爱的另一个维度就产生了。并不是一个人需要你。就开始逐渐理解，意识到你与这个看起来如此冷漠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同。你是它的一部分，与它有机地融为一体。



如果一棵树正在开花，它就不会和你分开。你在树上开花了，树在你里面变得有意识了。



大海、沙子和星星，它们与你融为一体。你不是一座孤岛，你与这个宇宙是有机的一体。整个宇宙都在你的内部，你的整个都在这个宇宙中。除非你了解它、感受它并意识到它，否则你不会得到爱，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不需要制造一种别人爱你的私人幻觉。然后就有了意义，如果没有人爱你，就不会失去任何意义。那么你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即使死亡也不会毁灭你。它可能毁灭形体，可能毁灭身体，但它不能毁灭你，因为你就是存在。



这就是冥想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冥想的意义。在其中，你成为了一个部分，一个开口。你开始感觉到，“存在和我是一体的。”然后你受到欢迎，没有恐惧，也没有死亡。然后爱从你身上流出。那么爱不是一种努力——除了爱，你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就像呼吸一样。你内在深处呼吸着爱；你呼吸着爱。



这种爱成长为奉献。最终你甚至会忘记，就像你忘记了呼吸一样。你记得你什么时候呼吸的？你观察到了吗？只有出问题时你才会察觉。



当你感到呼吸困难时，你就知道你一直在呼吸；否则，甚至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呼吸，那就表明你的呼吸出了问题。没有必要意识到呼吸。它悄无声息地继续着。



所以，当你意识到你的爱，爱是一种精神状态，这意味着有些事情仍然不对劲。渐渐地，这种意识也消失了。你只是简单地吸入和呼出爱。你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你所爱的一切。然后它变成了奉献。这是终极的顶峰，终极的可能性——你可以称之为任何东西。



只有当这种意识丧失、被遗忘时，爱才能变成奉献。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失去意识，它只意味着这个过程变得如此沉默，以至于没有噪音。你不是没有觉知，但你也没有意识到。它变得如此自然。它在那里，但它不会在里面制造任何干扰；它变得如此和谐。



所以请记住，当我谈论爱的时候，我不是在谈论你的爱。但是，如果你试图理解你的爱，它将成为迈向成长为另一种爱的一步。所以我并不反对你的爱。我只是简单地说，如果你的爱是基于恐惧的，那只是普通的动物之爱。没有任何减损，也没有任何谴责；这只是一个事实。人是害怕的。他需要一个能给他受欢迎的感觉的人，他不想要害怕。至少有一个人，你不必充满恐惧。就目前而言，这是好的，但这不是佛或耶稣所说的爱。他们的爱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关系。所以，超越关系，慢慢地去爱。首先，除非你进入冥想，否则你将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你开始了解内在的永恒，除非你开始知道内在和外在之间的深刻统一，除非你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否则这将是困难的。



因此，这些冥想技巧只是为了帮助你的爱从关系成长为一种精神状态。根本不要想着时间，时间对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个问题：



问题2

你所讨论的大多数技术都将身体作为一种工具。是什么原因让身体被Tantra如此重视？



许多基本观点需要理解。第一，你就是你的身体。现在你只是你的身体，没有别的。你可能对灵魂、ATMAN等有一些概念——这些只是概念，只是想法。你现在只是一个身体。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说你是不死的灵魂，不朽的灵魂。不要继续自欺欺人。这只是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也是基于恐惧的。



你不知道灵魂是否存在；你从未深入到内在深处，在那里体会到永恒。你只听说过，你坚持这个想法是因为你害怕死亡。你知道死亡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继续希望并相信你身上一定有不死的东西。这是一个愿望的满足。








我不是说没有灵魂，也不是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不，我不是这么说的。但就你而言，你只是一个拥有不死灵魂观念的身体。这只是在脑海中，这也是你因为恐惧而收集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变得越虚弱，年龄越大，你就越相信不朽的灵魂和上帝。然后你会去教堂、寺庙或清真寺。如果你去清真寺、教堂或寺庙，你会发现那里聚集着濒临死亡的老人。



青年基本上是无神论者；一直都是这样。你越年轻，有神论就越少。你越年轻，你就越不信。为什么？因为你仍然健壮，你感觉不那么害怕，你仍然对死亡一无所知。死亡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它只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它只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逐渐感觉到现在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死亡临近，人们开始相信。所以所有的信仰都是基于恐惧的。所有的信仰都是基于恐惧的！一个因为恐惧而相信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你现在就是身体——这是事实。你对不死者一无所知，你只知道“不死者”。但不死者就在那里；你可以知道。相信是不行的，只有知道才有帮助。你可以意识到它，但仅仅是想法是没有用的，除非它们成为一种具体的体验。



因此，不要被思想所欺骗，不要把思想和信仰当作经验。这就是为什么Tantra总是从身体开始——因为这是现实。你必须从身体开始，因为你在身体里。这也是不对的。当我说你在身体里时，这也是不对的。就你而言，你是身体，而不是在身体里。你对身体里的东西一无所知，你只知道身体。



那种超越身体的体验仍然很遥远。



如果你去找形而上学者，去找神学家，他们将从灵魂开始。但是Tantra是绝对科学的。它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你能在的地方开始。



从你能在的地方开始是荒谬的——你不能从你能在的地方开始，你只能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开始。



Tantra没有谴责身体。Tantra是对事物现状的完全接受。



基督教神学家，以及其他宗教的神学家，都是对身体的谴责。他们创造了一种二元论，一种二分法，你是两个。身体是敌人，对他们来说是邪恶的，所以要与之斗争。这种双重性基本上是错误的，这种双重性会将你的思想一分为二，并会产生分裂的人格。



宗教帮助人类精神分裂。任何分裂都会深深地分裂你，你会变成两个人，或者你会变成很多人。每个人都是由许多分歧组成的群体，没有有机的团结，也没有中心。就这个词的含义而言，你不是一个个体。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个人”的意思是不能分割的。但你只是被分成了很多事情。



不仅你的思想和身体是分开的，你的灵魂和身体也是分开的。



荒谬已经深入到连身体都分裂了：下半身是邪恶的，上半身是善良的。它很愚蠢，但它就在那里。即使是你自己也无法对下半身感到放松。有些不安悄然而至。分裂、分裂、分裂。。。



Tantra接受一切。无论是什么，都会被全心全意地接受。这就是为什么Tantra可以完全接受性行为。五千年来，Tantra一直是唯一一个完全接受性的传统，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什么？因为性是你所在的地方，任何移动都将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







你在性中心；你的精力在性中心。它必须从那一点向上移动，远远地超越。如果你拒绝中心本身，那么你可以继续欺骗自己，你在移动，但你不能移动。然后你就拒绝了唯一可以移动的点。所以Tantra接受身体，接受性，接受一切。



Tantra说，智慧接受一切并改变它；只有无知才能拒绝。



只有无知拒绝——智慧接受一切。即使是毒药也可以成为药物，但只有通过智慧。



身体可以成为超越身体的交通工具，性能量可以成为精神力量。记住，当你问“是什么原因让身体在Tantra中如此重要？”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你生来就是一个身体；你活成一个身体；你变成一个身体；作为一个身体，你得到了治疗，得到了药物，得到了帮助，变得完整健康。你会作为一个身体年轻，你会作为一个身体衰老，你会作为一个身体死去。你的一生都以身体为中心

-以身体为中心。你会爱上某人。你会和某人做爱，你会创造其他的身体；你将复制其他身体。



你一辈子都在做什么？保护自己。你用食物、水和住所保护了什么？身体被保存了下来。你繁殖是在做什么？身体正在被复制。



整个人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以身体为导向的。你可以超越，但这段旅程必须通过身体，通过身体，你必须使用身体。但你为什么要问？因为身体只是外在的东西。身体深处是性的象征。



因此，那些反对性的传统将是反对身体的。那些不反对性的传统会对身体友好。Tantra是绝对友好的，Tantra说身体是神圣的，神圣的。对Tantra来说，谴责身体是一种亵渎。对Tantra来说，说身体不洁或说身体有罪是无稽之谈——这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教导。Tantra接受身体——不仅接受它，而且说身体是神圣的、纯洁的、无辜的。你可以使用它，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种交通工具，一种媒介，超越它！它甚至有助于超越。



但若你们开始和身体搏斗，你们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你开始与它斗争，你会变得越来越病态。如果你继续与它斗争，你将错过一个机会。斗争是消极的；Tantra是一个积极的转变。不要和它斗争——没有必要。就好像你坐在车里，开始和车打架一样。



然后你不能移动，因为你正在与车搏斗——它是必须使用的，而不是对抗的。你会通过战斗摧毁车辆，然后它将越来越难以移动。



身体是一辆美丽的汽车——非常神秘，非常复杂。使用它，不要与它斗争。帮助它。当你反对它的时候，你就是在反对自己。这就好像一个人想到达某个地方，但他和自己的腿打架并割伤了腿。Tantra说，了解身体，了解它的秘密。了解它的能量，知道这些能量是如何转化的——如何移动并转化为不同的维度。



例如，以性为例，性是身体的基本能量。通常，性能量只是用于生殖。一个身体创造另一个身体并继续。性能量的生物学效用只在生殖中。但这只是其中一种用途，也是最低的用途。没有任何谴责的暗示，但它是最低的。同样的能量也可以做其他创造性的行为。复制是一种基本的创造性行为——你创造了一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时，她会感到一种微妙的幸福感：她创造了一些东西。



心理学家说，因为男人不能像女人一样繁衍后代，因为男人无法成为母亲，他会感到某种不安，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或克服这种不安，他会继续创造其他东西。他会画画，他会做一些他成为创造者的事情，他会成为母亲。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不那么有创造力，而男性更有创造力的原因之一，因为女性有天生的创造力。



她们可以成为母亲，她们可以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轻松的满足感。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生物创造力。



但人类缺乏这一点，并在某个地方感到不平衡。他想创造，所以他会替代一些东西。他会画画，他会唱歌，他会跳舞。他会做一些他也会成为母亲的事情。心理学家现在说，性能量——Tantra一直这么说——永远是一切创造的源泉。因此，如果一个画家真的深入创作，他可能会完全忘记性。当一个诗人全神贯注于他的诗歌时，他会完全忘记性。他不必强迫自己过任何禁欲生活。




只有僧侣，生活在修道院里的没有创造力的僧侣，才需要强迫禁欲——因为如果你有创造力，那么通过性传递的能量也会进入创造。你可以完全忘记它，没有必要付出任何努力去忘记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为了忘记任何事情而付出任何努力，因为正是这种努力会让你一次又一次地记住它。这是徒劳的——而且有害。



你不能试图忘记任何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强迫自己禁欲、独身主义者的人会变成单纯的大脑性变态。然后性在头脑中旋转：整个事情在头脑中进行——不是在身体中，而是在头脑中。更糟糕的是，因为那样的话，大脑就会变得完全疯狂。



任何创造力都会帮助性消失。



Tantra说，如果你进入冥想，性将完全消失；它可以完全消失。所有的能量都在更高的中心被吸收——你的身体有很多中心。性是最低的中心，而人存在于最低的中心。能量移动得越高，越高的中心开始开花。当同样的能量进入心时，它就变成了爱。当同样的能量变得更高时，新的维度和新的体验开始绽放。当同样的能量达到最高点，在你身体的最后一个顶峰时，它已经达到了Tantra所说的撒哈斯拉SAHASRAR——头部的顶轮。



性是最低的脉轮，撒哈斯拉是最高的，性能量在这两者之间运动。它可以从性中心释放。当它从性中心释放出来时，你就成为了繁殖他人的原因。当同样的能量从撒哈拉释放出来，从头部释放到宇宙中时，你就生下了自己。它也是繁殖，但不是生物学上的。那么它在精神上是一种复制；然后你就重生了。在印度，我们曾经称这样的人为“第二次出生”——DWIJ。现在他生出了自己。是同样的能量在移动。



Tantra没有谴责，只有如何转变的秘密技巧。这就是为什么Tantra如此谈论身体——它是需要的。



身体必须被理解，你只能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



第三个问题：



问题3你说过爱可以让你自由。但通常我们看到爱变成了依恋，它非但没有解放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加束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依恋和自由的东西。



爱之所以成为依恋，是因为没有爱。你只是在演，自欺欺人。依恋是现实；爱情只是前戏。所以，每当你坠入爱河，你迟早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然后整个痛苦就开始了。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在几天前，一个男人来找我，他感到非常内疚。他说：“我爱一个女人。我非常爱她。她去世的那天，我哭了又哭，但突然我意识到我内心有一种自由，好像有什么负担离开了我。我深呼吸，好像我变得自由了。”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第二层感觉。从表面上看，他哭着说：“没有她，我活不下去。现在这将是不可能的，生活将像死亡一样。但在内心深处，”他说，“我意识到我感觉很好，现在我自由了。”



第三层开始感到内疚。它对他说：“你在干什么？”他对我说，尸体就躺在他面前，他开始感到非常内疚。










他对我说：“帮帮我。我怎么了？我这么快就背叛了她吗？”



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人背叛。当爱变成依恋时，它就成了一种负担，一种束缚。但为什么爱会变成一种依恋呢？首先要理解的是，如果爱变成了一种依恋，你只是在幻想它就是爱。你只是在欺骗自己，以为这就是爱。真的，你需要依恋。如果你再深入一点，你会发现你也需要成为一个奴隶。



人们对自由有一种微妙的恐惧，每个人都想成为奴隶。当然，每个人都在谈论自由，但没有人有勇气真正自由，因为当你真正自由时，你是孤独的。如果你有勇气孤独，那么你就有自由。



但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孤独。你需要一个人。你为什么需要人？你害怕自己的孤独。你对自己感到厌倦。事实上，当你孤独的时候，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和某人在一起，你被占据了，你在周围创造了人为的意义。



你不能为自己而活，所以你开始为别人而活。其他人也是如此：他或她不能独自而活，所以他在寻找别人。两个害怕自己孤独的人走到一起，开始了一场戏——一场爱的戏。



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在寻找依恋、承诺和束缚。



所以，迟早，当你的任何欲望达成。这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之一。当任何你想要的欲望达成，前戏就会消失。当它的功能完成时，它将消失。当你成为妻子和丈夫，成为彼此的奴隶，当婚姻发生时，爱就会消失，因为爱只是一种幻觉，在这种幻觉中，两个人可以成为对方的奴隶。



你不能直接要求奴役；这太丢脸了。你不能直接对某人说：“成为我的奴隶。”他会反抗的。你也不能说，“我想成为你的奴隶”，所以你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但意义就在那里；这是一样的。



当这一真正的欲望得到满足时，爱就消失了。然后你感觉到了束缚和奴役，然后你开始为获得自由而挣扎。



记住这一点。这是思想的悖论之一：无论你得到什么，你都会感到无聊，而你得不到什么，你就会渴望。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渴望一些奴役，一些束缚。当你被束缚时，你会开始渴望自由。真的，只有奴隶渴望自由，而自由的人又试图成为奴隶。思维就像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移动到另一个极端。



爱不会变成依恋。



依恋是需要的；爱只是一个诱饵。你在寻找一条名为依恋的鱼：爱只是一个诱饵。当鱼被捕获时，诱饵就被丢弃。记住这一点，无论何时你在做某事，都要深入自己的内在，找出根本原因。



如果有真正的爱，它永远不会变成依恋。爱变成依恋的机制是什么？当你对你的爱人说“只爱我”的那一刻，你就开始占有了。当你占有一个人的那一刻，你就深深地侮辱了ta，因为你把ta变成了一件东西。


当我占有你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而只是我家具中的又一件东西——一件东西。然后我利用你，你是我的东西，我的财产，所以我不会允许其他人利用你。这是一笔交易，我被你占有，而你却把我变成了一件东西。这是一笔交易，现在没有人可以利用你。双方都感到被束缚和奴役。我使你成为奴隶，而你反过来又使我成为奴隶。


然后斗争开始了。我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我仍然希望你被我占有；你想保留你的自由，但仍然占有我——这就是斗争。如果我占有你，我就会被你占有。如果我不想被你占有，我就不应该占有你。


占有不应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必须保持独立和自由的意识。


我们可以走到一起，我们可以相互融合，但没有人占有。然后就没有束缚，然后就没有依恋。


依恋是最丑陋的东西之一。当我说“最丑”时，我不仅指宗教，我还指审美。当你依恋时，你就失去了孤独，你的孤独：你失去了一切。只是为了感觉有人需要你，有人和你在一起，你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自己。


但诀窍是，你要努力保持不占有，你占有对方，对方就会占有你。所以，如果你不想被占有，就不要占有。


耶稣在某处说：“你们不要审判，使你们不受审判。”这是一样的：


“不要为了不被占有而占有。”不要让任何人成为奴隶；否则你就会变成奴隶。


所谓的主人总是自己奴隶的奴隶。你不可能成为某个人的主人而不成为奴隶——这是不可能的。


只有当没有人是你的奴隶时，你才能成为主人。这似乎很矛盾，因为当我说只有当没有人是你的奴隶时，你才能成为主人，你会说，“那么我掌握什么？当没有人成为我的奴隶时我怎么会成为主人？”但我说只有这样，你才是主人。那么，没有人是你的奴隶，也没有人会试图把你变成奴隶。



热爱自由，尝试自由，基本上意味着你对自己有了深刻的理解。



现在你知道你对自己已经足够了。你可以和别人分享，但你不依赖别人。我可以和别人分享我自己。我可以与某人分享我的爱，我可以分享我的快乐，我可以与他人分享我的幸福，我的沉默。但这是一种分享，而不是依赖。如果没有人在那里，我会同样快乐，同样幸福。如果有人在那里，那也很好，我可以分享。



当你意识到你的内在意识，你的中心，只有这样爱才不会成为一种依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内在中心，爱就会变成一种依恋。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内在中心，爱就会变成奉献。但你必须首先去爱，而你没有。

佛陀经过一个村庄。一个年轻人走到他面前说：“教我一件事：我怎么能为别人服务？”佛嘲笑他说：“首先，忘记别人。先做你自己，然后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现在你不在。当你说，“当我爱一个人时，它会变成一种依恋”，你是在说你不在，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出错，因为做者不在。意识的内在点不在那里，所以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出错。首先在，然后你才能分享你的存在。分享就是爱。



在此之前，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一种依恋。




最后：如果你正在与依恋作斗争，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可以抗争。那么多的僧侣，隐士，和尚都在这么做。他们觉得自己被附属于自己的房子、财产、妻子和孩子，他们感到被关在笼子里、被监禁。他们逃离，他们离开家园，他们离开妻子，他们离开孩子和财产，他们成为乞丐，逃到森林里，逃到孤独中。但是去观察他们。他们会对新环境产生依恋。



我拜访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隐居在森林深处的树下的人，但也有其他苦行僧。有一天，我和一个隐士住在他的树下，一个新的探寻者来了，而我的朋友不在。他去河边洗澡了。新来的桑雅生在他的树下开始冥想。



这个人从河里回来，把那个新来的人从树下推开，说：“这是我的树。你去别的地方找另一棵。没有人能坐在我的树下。”这个人离开了他的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现在这棵树已经变成了一种财产——你不能在他的树下冥想。



你无法如此轻易地摆脱依恋。它将采用新的形式，新的形状。你会被欺骗，但这会存在的。所以，不要与依恋作斗争，试着去理解它为什么存在。然后了解深层原因：因为你不在，所以这种依恋就在那里。



在内在深处，你自己是如此的缺席，以至于为了感到安全，你试图抓住任何东西。你没有根，所以你试图让任何东西都成为你的根。当你植根于你自己，当你知道你是谁，这个存在是什么，这个意识是什么，你身上是什么，那么你就不会执着于任何人。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爱。其实，只有这样你才能爱，因为这样分享才是可能的——没有条件，没有期望。你只是分享，因为你有很多，因为你拥有的太多了。



这种溢出的自己就是爱。当这种溢出变成洪水，当你自己的溢出填满了整个宇宙，你的爱触摸到了星星，在你的爱中，地球感觉很好，在你爱中，整个宇宙被沐浴，那么这就是奉献。



结束







=======================================================


第21章：三个观照技巧




30. EYES CLOSED, SEE YOUR INNER BEING IN DETAIL. THUS SEE YOUR TRUE NATURE.
30.閉起眼睛，詳細看見你內在的本體。於是見到你真實的本質。

31. LOOK UPON A BOWL WITHOUT SEEING THE SIDES OR THE MATERIAL. IN A FEW MOMENTS BECOME AWARE.
31.將目光放在一個碗上，然而不去看它的形貌或材質。不需多久變得覺知。

32. SEE AS IF FOR THE FIRST TIME A BEAUTEOUS PERSON OR AN ORDINARY OBJECT.
32.美麗之人或普通之事物，都像是初次遇見一樣去看。




今晚的技巧与看的练习有关。在我们进入这些技术之前，必须了解眼睛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七种技术都依赖于此。第一件事：眼睛是人体中最非身体的部分，最少的身体。如果物质可以变成非物质，那么眼睛就是这样。眼睛是物质的，但同时也是非物质的。眼睛是你和身体的交汇点。身体里没有其他地方的交汇如此深入。



身体和你相距甚远，距离甚远。但在眼睛的位置，你离你的身体最近，身体离你最近。这就是为什么眼睛可以用于内在的旅程。从眼睛一跳就能找到源头。



这从手上是不可能的，从心上也是不可能的。从其他地方出发，你将不得不长途旅行；距离太远了。但从眼睛里看，一步就足以进入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眼睛在宗教瑜伽和Tantra修行中不断被使用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离那里最近。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如何看着别人的眼睛，你就能看到他的深处。他在那里。他不在身体的其他地方，但如果你能看着他的眼睛，你会发现他在那里。看着别人的眼睛是一门很难的艺术，只有当你从自己的眼睛里跳出来时，它才会出现在你面前；否则你就看不见了。如果你没有超越自己的眼睛看内心，你就无法直视别人的眼睛。但如果你知道如何看着眼睛，你就能触摸到这个人的深层。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爱情中，你才能直视别人的眼睛。否则，如果你盯着别人的眼睛看，他会感到被冒犯。你是非法侵入；这是非法侵入。你可以看看尸体——没有非法侵入。但当你凝视某人的眼睛时，你侵犯了他的个性，侵犯了他的个人自由，你在没有任何邀请的情况下进入了他。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极限，现在这个极限是可以测量的。你最多可以看三秒钟。



你可以随意地看一眼，然后你必须移动你的眼睛；否则对方会感到被冒犯。这是暴力的，因为你可以一窥他的内心秘密，这是不允许的。



只有在深深的爱中，你才能直视别人的眼睛，因为爱意味着现在你不想保守任何秘密。



你现在对另一个人开放，另一个人总是受到欢迎和邀请进入你。







当情侣们看着彼此的眼睛时，有一种非身体的相遇，也有一种不是身体的相遇。因此，第二件需要记住的事情是：你的思想、意识、灵魂，无论你里面的什么，都可以通过眼睛瞥见。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盲人有一张死脸。这不仅是因为眼睛缺失，而且是因为脸死了——不是活着。眼睛是脸上的光：它们照亮了你的脸；它们赋予它内在的活力。当眼睛不在的时候，你的脸就缺乏活力。盲人真的很封闭。你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进入他。这就是为什么盲人非常有城府，你可以信赖盲人。如果你给他一个秘密，你就可以信赖他可以帮你保密。很难判断他是否有一个秘密。



但对于一个眼睛充满活力的人来说，可以立即判断出他有一个秘密。



例如，你在火车上逃票旅行。你的眼睛会继续出卖你说你没有票。这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



但你的眼睛会有不同的表现，你会以不同的眼神看待任何进入火车的人。如果对方能看懂眼神，他会立刻知道你没有票。当你有票的时候，表现会有所不同。



表现会有所不同！



所以，如果你在隐藏一个秘密，你的眼睛就会把它暴露出来。而控制眼睛是非常困难的。身体中最难控制的是眼睛。因此，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侦探，因为侦探的基本训练是眼睛的训练。他的眼睛不应该露出任何东西——或者相反，他们应该露出相反的东西。当他无票旅行时，他的眼睛应该显示出他有票。



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眼睛不是自主的：它们是非自主的。



现在很多实验都在眼睛上进行。有人是BRAHMACHARI，一个禁欲主义者，他说他对女人没有兴趣。但他的眼睛会揭露一切；他可能在掩饰自己的兴趣。一个美丽的女人走进房间。他可能不会看她，但即使他不看她也会暴露出来。会有一种努力，一种微妙的抑制，眼睛会表现出来。不仅如此，眼睛的表面会扩大。当一个美女进入时，瞳孔会立即扩大，让美女有更多的空间进入。你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些瞳孔和瞳孔的扩大是非自愿的。你什么都做不了！控制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第二件事要记住的是，你的眼睛是通往你秘密的大门。如果有人想进入你的秘密世界，你的隐私，你的眼睛就是门。



如果你知道如何解锁它们，你就会变得脆弱、开放。如果你想进入你自己的隐秘生命，你的内在生命，那么你必须再次使用同样的锁定和解锁系统。你必须锻炼你的眼睛，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



第三，眼睛是流动的，在不断的运动中运动，这种运动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机制。你的眼睛不会随意、杂乱无章地移动。他们有自己的节奏，这种节奏显示了很多东西。如果你脑子里有性想法，你的眼睛会以不同的节奏移动。






只要看看你的眼睛和动作，就可以说出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当你感到饥饿，心里想着食物时，眼睛会有不同的动作。



所以现在连你的梦都可以穿透了。你睡觉时的眼球运动可以被记录下来。记住，即使在梦中，你的眼睛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如果你在梦中看到一个裸体女人，这可以从你的眼球运动来判断。现在有记录眼睛运动的机械装置。



这些眼球运动被称为R.E.M.——快速眼球运动。它们可以记录在图表上，就像心电图一样。如果你整晚都在睡觉，你的眼球运动可以被连续记录下来。然后图表可以显示你什么时候在做梦，什么时候没有做梦，因为当你没有做梦的时候，眼睛会停止并静止。



当你做梦的时候，它们会移动，这种移动就像你在屏幕上看到什么一样。如果你在看电影，你的眼睛必须移动。同样，在你的梦中，你的眼睛会动：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跟随电影的动作。对你的眼睛来说，屏幕上放映的一部真实的电影和一部梦幻电影没有区别。



因此，这些R.E.M.记录仪可以告诉你晚上做了多少梦，有多少时刻你没有做梦，因为当你没有做梦时，眼睛会停止运动。有很多人说他们什么梦都没做。他们只有一个非常恍惚的记忆——没有其他东西。他们只是记不住了，仅此而已。



他们实际上在做梦，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做梦，但他们记不住。他们的记忆力不好，仅此而已。所以早上当他们说没有梦的时候，不要相信他们。



为什么有梦时眼睛会动，为什么没有梦时眼睛就会停？每一次眼球运动都与思维过程相结合。如果有思考，眼睛就会动。如果没有思考，眼睛就不会动——没有必要。



请记住第三点，眼球运动和思维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停止你的眼睛和它们的运动，你的思维过程会立即停止。或者，如果你的思维过程停止了，你的眼睛就会自动停止。



还有一点，第四点。眼睛不断地从一个物体移动到另一个物体。



从A到B，从B到C，他们继续前进。运动是他们的天性。它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运动是它们的天性！正是因为这场运动，他们才如此鲜活！运动也是生命。



你可以试着把你的眼睛停在一个特定的点上，停在特定的物体上，不让它们移动，但移动是它们的天性。你不能停止运动，但你可以停止你的眼睛：理解区别。你可以把眼睛停在一个特定的固定点上——墙上的一个点上。你可以盯着这个点看；你可以闭上眼睛。但运动是它们的天性。所以它们可能不会从物体A移动到物体B，因为你强迫它们保持在A，但随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运动必然存在；这就是它们的本性。如果你不允许它们从A移动到B，它们就会从外向内移动。要么它们可以从A移动到B，要么如果你不允许这种向外移动，它们就会向内移动。运动是他们的天性；他们需要运动。如果你突然停下来，不让它们向外移动，它们就会开始向内移动。



所以有两种运动的可能性。一个是从物体A到物体B，但是这是一个向外的运动。这就是它自然发生的方式。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Tantra和瑜伽——不允许从一个外部物体到另一个物体的运动，并停止这种运动。然后，眼睛从外部物体跳到内部意识，开始向内移动。记住这四点；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这些技术。



第一种技术：



闭上眼睛，仔细观察你的内在。从而看到你的真实本质。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但仅仅这样结束是不够的。完全闭上眼睛意味着闭上眼睛并停止它们的运动；否则眼睛会继续看到外面的东西。即使闭上眼睛，你也会看到事物——事物的图像。实际上东西不在那里，但图像、想法、收集的记忆——它们会开始流动。它们也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完全闭上眼睛意味着什么都看不见。



了解区别。你可以闭上眼睛；这很容易，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关闭它们。在夜晚，你闭上眼睛，但这不会向你揭示内在的本质。闭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没有外部物体，没有任何外部物体的内部图像，只有一片空白的黑暗，就好像你突然失明了一样。



不仅对现实视而不见，而且对梦想中的现实也视而不见。



一个人必须练习它。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它不可能突然完成。你需要长时间的训练。闭上眼睛。只要你觉得这很容易，而且你有时间，闭上眼睛，然后向内停止眼睛的所有动作。



不允许任何移动。感觉不允许任何移动。停止眼睛的所有动作。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石头，然后保持眼睛的“石头”状态。不要做任何事情；就呆在那里。突然间，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在审视自己的内在。



你可以走到这座大楼外面，在大楼里四处走动，观看，但那就是从外面看大楼。然后你可以进入房间，站在这个房间里看一看。那是从里面看大楼。当你在外面转一圈时，你会看到墙壁，但只有一侧；（只是一样的墙）然后你看到的是墙的外面。当你进来的时候，墙是一样的，但现在你会看到墙的内部。



你只能从外面看到自己的身体。你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或者你从外面看到了你的手。你不知道你身体的内部是什么。你从未进入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处于你身体和存在的中心，从内部环顾四周。



这项技巧对从内部观察非常有帮助，它改变了你的整体意识，你的整体存在——因为如果你能从内部观察，你就会立即变得与世界不同。这种“我就是身体”的错误认同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从外面看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能从里面看一看，看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可以在你的身体里移动你的意识，从你的脚趾到你的头；你现在可以在身体里转一圈了。一旦你能够从内部观察并移动到那里，那么走出去就一点也不难了。



一旦你知道如何移动，一旦你知道你与身体分离，你就会从巨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你没有地心引力了；现在你没有限制了。现在你是绝对的自由。你可以走出身体；你可以去也可以来。然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住所。



闭上你的眼睛，详细地观察你的内在，并在里面从一个肢体移动到另一个肢体。只要去你的脚趾。忘记整个身体：移动到脚趾。呆在那里看看。然后穿过腿，向上移动，到达每一个肢体。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然后你的身体变得如此敏感，你甚至无法想象。然后，如果你触摸某人，你可以完全进入你的手，这种触摸将发生变化。这就是大师的触觉：他可以完全移动到任何肢体，然后集中在那里。如果你能完全移动到你身体的任何部位，那部分就会变得有活力——如此有活力，以至于你无法想象那部分会发生什么。



然后你可以完全移动到眼睛。如果你能完全移动到你的眼睛，然后看着别人的眼睛，你就会穿透他；你会深入他的内心深处。



现在，精神分析学家正试图通过精神分析深入研究。然后他们需要一年，两年，三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生命如此短暂，如果用三年时间来分析一个人的想法，那就是无稽之谈。然后你也不能依赖于分析是否完整。你在黑暗中摸索。



东方的做法已经深入人心。没有必要长时间分析这个人。这项工作可以通过他的眼睛完全进入，触摸他的深处，了解许多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来完成。



师傅有很多事情要做。其中一件基本的事情是：分析你，深入你，进入你未知的黑暗领域。如果他对你说你内心藏着什么，你不会相信。你怎么能相信呢？



你没有意识到。你只知道头脑的一个部分——一个很小的片段，它只是上半部分，只是第一层。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九层你不知道的东西，但通过你的眼睛，穿透是可能的。



闭上眼睛；详细了解你的内在。这项技术的第一个外部部分是从你的内在中心向内看你的身体。站在那里看一看。你将与身体分离，因为观察者永远不会被观察。



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不能是同一个。



如果你能完全从内部看到你的身体，那么你就永远不会陷入你就是身体的幻觉。然后你会保持不同——完全不同：在它里面但不是它，在身体里但不是身体。这是第一部分。然后你就可以移动了；那么你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一旦从身体里解放出来，从身份中解放出来，你就可以自由行动。



现在你可以进入你的思想——深入内心。这九层内在的和无意识的东西现在可以进入了。



这是思想深处的洞穴。如果你进入这个思想的洞穴，你也会变得与思想分离。然后你会发现，思想也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的物体，而进入思想的东西又是分开的和不同的。这种进入思想的意思是：詳細看見你內在的本體。



身体和思想都应该进入并从内部观察。那么你只是一个观照，而这个观照是无法被穿透的。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你最内在的核心：那就是你。能穿透的，能看见的，不是你。当你来到了无法穿透的地方，你无法移动的地方，无法观察的地方，那么你只有来到了真正的自我。你不能观照观照的来源，记住——这太怪诞了。



如果有人说“我观察了我的观照者”，那是荒谬的。



为什么这很荒谬？因为如果你观照了正在观照的自己，那么观照的就不是你。观照者就是观照者。你能看到的人，不是你；你能观察到的，不是你；你能意识到的，不是你。





但有一点超出了你的想象。现在你不能把你的单一存在分为两部分：客体和主体。简单的主观性就在那里，只是观照。



这是非常非常难以通过智力来理解的，因为智力的所有类别都在那里被打破了。



由于这种逻辑上的困难，世界上最合乎逻辑的哲学体系之一的创始人沙捞克Charwak说，你无法了解自我；没有自我认识。



因为没有自我认识，你怎么能说有自我呢？



你所知道的不是自我。知者是自我，而不是被知者，所以你不能合乎逻辑地说“我已经认识了我的自我”。这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你怎么能认识自己？那么，谁将是知者，谁将被知晓？了解意味着一种二分法，一种客体和主体、知者和被知者之间的划分。



所以沙瓦克说，所有那些说自己认识自我的人都在胡说八道。



自我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我是不可还原的知者。它无法转换为已知。



然后沙捞克说，如果你不能认识自我，你怎么能说存在自我呢？



像沙捞克这样不相信自我存在的人被称为ANATMAVADIN。他们说没有自我；他们说不存在自我，不可为人所知的就不是自我。他们在逻辑上是对的。如果逻辑就是全部，那么他们是对的。但这是生命的奥秘，逻辑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逻辑结束的时刻到来了，但你并没有结束。逻辑结束的时刻到来了，但你仍然在那里。生命是不合逻辑的。这就是为什么当说只有观照留下来时，很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例如，如果这个房间里有一盏灯，你会看到周围有很多物体。当灯熄灭时，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当灯亮起的时候，有灯光，你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但是你观察过发生了什么吗？如果没有物体，你能看到灯和它的光吗？你将看不到它的光，因为要被看到，光必须反射一些东西。它一定会碰到物体。光线必须到达一个物体，然后被反射，然后才能到达你的眼睛。所以，首先你看到物体，然后你推断光在那里。当你点燃一盏灯或一支蜡烛时，你永远不会先看到光。首先你看到了这些物体，因为这些物体你开始了解光。



科学家说，如果没有物体，就看不到光。看看天空：它看起来是蓝色的，但它不是蓝色的，它充满了宇宙射线。它看起来是蓝色的，因为没有物体。那些光线不能反射并进入你的眼睛。如果你进入太空，没有任何物体，那么就会有黑暗。当然，光线会从你身边经过，但会有黑暗。为了知道光，必须有一些物体在那里。沙劳克说，如果你进入里面，到了只有观照者留下来，没有什么可观照的地步，你怎么能知道呢？必须有某些物体在那里才能被观照；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观照。从逻辑上、科学上讲，这是正确的。但从存在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



那些真正进入内在的人已经到了一个没有物体的地步，只有存在的意识。你在，但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观照者。只有观照者！有一种简单的主体性，周围没有任何对象。当你走到这一步时，你就进入了你的终极存在目标。你可以把它称为阿尔法——开始，也可以把它叫做ω——结束





它既是阿尔法也是欧米茄。这就是所谓的“自我知晓”



这个词在语言学上是错误的，因为在语言学上对此无话可说。



当你进入一的世界时，语言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只有当你身处二的世界时，语言才有意义。在二元世界中，语言是有意义的，因为语言是在二元的世界中创造的，是二元世界的一部分。当你进入一，非二元时，它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知道的人一直保持沉默——或者即使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也会匆忙补充说，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只是象征性的，他们所讲的一切都不完全是真的。



老子说，可以说不可能是真理，真理不能说。他保持沉默；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什么都不写。他说：“如果我说了什么，那将是不真理，因为对于只有一个存在的领域，什么都不能说。”



闭上眼睛，仔细观察你的内在——身体和思想都是如此。



从而看到你的真实本质。看看你的身体和思想，你的结构。记住，身体和思想不是两件事。相反，它们是一体的：身心——心身。思想是身体的精细部分，身体是思想的粗糙部分。



因此，如果你能意识到身心的结构，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结构，你就从这个结构中解脱出来，你就摆脱了这个工具，你就变得不同了。知道你与结构是分离的，这就是你的真实本质。这就是你真正的样子。这个身体会死，但真实本质永远不会死。

这个思想会死和变化，一次又一次地死去，但真实本质永远不会死。

真实本质是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真实本质既不是你的名字，也不是你的形态。它超越了两者。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需要完全闭上眼睛。如果你尝试了，闭上眼睛，然后停止眼睛的运动。让你的眼睛变得像石头一样。不允许它移动。突然间，在任何一天练习这个的时候，突然间，你将能够观察内在。一直向外看的眼睛会转进来，你会瞥见里面。


那么就没有困难了。一旦你看到了里面，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以及如何移动。只有最初的一瞥是困难的；之后你就掌握了诀窍。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把戏。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静止，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境界。


佛陀快要死了。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问他的门徒是否想问任何问题。他们哭着说：“你告诉了我们这么多，现在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佛有三次问的习惯。他一问就停不下来。他会再问一次，然后又会再问你是否有问题要问。很多时候，佛被问到：“你为什么要问一件事三次？”他说：“因为人是如此的无知，如此的无意识，他可能没有听到第一次，他可能错过了第二次。”


他问了三次，他的僧众和弟子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想问。你说了这么多。”然后他闭上眼睛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问的，在死亡发生之前，我会离开它。在死亡进入身体之前，我将离开它。”


他闭上了眼睛。他的眼睛静止了，他开始移动。据说他的向内运动有四个部分。他先闭上眼睛；其次，他的眼睛变得静止不动。如果你当时有记录R.E.M.的仪器，图表就不会出现了。眼睛静止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他看了自己的身体；第四，他看了自己的思想。


这就是整个旅程。在死亡发生之前，他回到了自己的中心，在他的原始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死亡不被称为死亡：我们称之为NIRVANA，这就是区别。我们称之为涅盘——停止——而不是死亡。通常情况下，我们死是因为死亡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佛不是。在死亡来临之前，他已经回到了源头。


死亡只发生在尸体上——他不在那里。所以在佛教传统中，据说他从未死过。死神抓不住他。它跟着他，死亡跟着他就像跟着每个人，但他不会被抓住；他把死神骗了出来。他一定是在笑——站在远处，死神只跟一具尸体在那里。



这个技巧是一样的。把它分成四部分，然后移动。当你有了一个瞥见，整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然后，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搬进来又出来，进进出出，就像从你的房子里出来又进去……出来又进去。









第二种技术：



將目光放在一個碗上，然而不去看它的局部（sides）或材質。不需多久變得覺知。



看看任何东西。一个碗或任何物体都可以，但得用一种不同的品质去看。看碗时不要看碗的形貌或材质。看看任何物体，但有这两个条件。。。不要看局部形貌（sides），要把物体看作一个整体。通常，我们看的是部分。这可能不是有意识地做的，但我们看的是局部。如果我看着你，首先我会看到你的脸，然后是你的躯干，然后是整个身体。



把一个物体看作一个整体；不要把它分成部分。为什么？因为当你把东西分成部分时，眼睛有机会从一个部分移动到另一个部分。把一件东西看作一个整体。你可以做到。



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你们。我可以从这边看，然后移动。我可以看A，然后看B，然后看C，然后继续移动。当我看A、B和C时，我不在——或者只是在边缘，但没有集中注意力。当我看着B时，我就要离开A了。



当我看到C时，A已经完全丢失了；他已经离开了我的视线。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群体，但我可以看待整个群体，而不将其划分为个人、单位，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试试看。首先看一个东西从一个碎片移动到另一个碎片。然后突然把这件东西看作一个整体；不要把它分开。当你把一件东西看作一个整体时，眼睛没有必要移动。为了不给任何移动的机会，这已经成为一个条件：完全地看一个物体，作为一个整体。其次，没有看到材料。如果碗是木头做的，不要看木头：只看碗的形貌。不要看材质。



它可能是金的，也可能是银的——观察它。不要看它的材质，只看它的形态（form）。首先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第二，把它看作一种形态，而不是一种材质。为什么？因为材质是物质的部分，形态是精神的部分，你要从物质走向非物质。这将很有帮助。



试试看。你可以和任何人一起试试。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站着：看，把这个男人或女人完全融入你的看，完全融入其中。一开始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你不习惯这样，但最终它非常美丽



然后，不要考虑身体是否美丽，白人还是黑人，男人还是女人。不要思考；只看形态就知道了。



忘掉实质，只看形态。



过不了多久就会意识到。继续把形态看作一个整体。不要让眼睛有任何动作。不要开始思考材质。会发生什么？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看着一些东西，你会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因为眼睛不可能向外移动。形态已作为一个整体，因此您无法移动到各个部分。材质已掉落；只剩下纯粹的形态。现在你不能考虑金、木、银等等。



形态是纯粹的。不可能去想它。形态只是一个形态；你不能去想它。如果它是金子做的，你可以想很多事情。你想，你可能想偷它，或者用它做点什么，或者卖掉它，或者你可以考虑价格——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纯粹的形态是不可能思考的。纯粹的形态停止思考。



而且不可能从一个部分转到另一个部分；你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整体。



停留在整体和形态。突然间，你会意识到自己，因为现在眼睛无法移动。他们需要运动；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所以你的目光会移向你。它会回来，它会回家，突然间你会意识到你的自我。意识到自己是最令人欣喜若狂的时刻之一。







当你第一次意识到你自己时，它是如此的美丽和幸福，以至于你无法将它与你所知道的任何其他东西相比。



真的，这是你第一次成为自己；这是你第一次知道自己在。你的存在在一瞬间就显现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能在儿童读物中看到过一张图片，或者在一些心理学论文中看到过，但我希望每个人都一定在某个地方看到过——一张老妇人的图片，同样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也隐藏着。同一张图片，同样的线条，但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老妇人，一个年轻女人。



看看这幅图：你不可能同时意识到两者。你会意识到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这个老妇人，你就看不出这个年轻女人藏在哪里了。但是，如果你试图找到她，这将是困难的，而努力将成为一个障碍。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了老妇人，她在你眼中会成为一个固定的东西。有了这个固定的东西，你正试图找到那个年轻的女人。这是不可能的，你将找不到她。你必须做一个技巧。



只是盯着老妇人看；完全忘记那个年轻女人。盯着老妇人，盯着老女人的图形。盯着！继续凝视。突然，老妇人消失了，你会意识到藏在那里的年轻女子。



为什么？如果你试图找到她，你就会错过。这种类型的图片就像拼图一样给孩子们，人们对他们说，“找到另一个。”然后他们开始试图寻找她，正因为如此，他们错过了。



诀窍是不要试图找到她：只要盯着那个人看，你就会意识到。



忘记另一个，不用想。你的眼睛不能停留在一个点上，所以如果你盯着老妇人的图形，眼睛会变得疲惫。然后它们会突然离开这个人物，在这个动作中，你会意识到另一个隐藏在老妇人身上的人物，在同一根条线上。但奇迹是，当你意识到这个年轻女人时，你却看不到那个老女人。但你知道，现在两者都在那里。



一开始你可能不相信有个年轻女人藏在那里，但现在你知道了，因为你第一次看到了那个老妇人。现在你知道老妇人在那里，但当你看着年轻人时，你不能同时意识到老妇人。如果你意识到了老妇人，你就会再次错过那个年轻的。



两者不可能同时出现；你一次只能看到一个。



外部和内部的看也是如此。你不能同时看两者。当你看着碗或任何物体时，你就是在向外看：意识在向外移动，河流在向外流动。



你专注于碗。继续盯着它看。这种凝视会创造一个进入的机会。你的眼睛会变得疲惫；他们想移动。由于找不到任何可以移动的地方，河流会突然折返——这仍然是唯一的可能性。你将迫使你的意识折返。当你意识到你的时候，你就会丢失碗；它不会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商羯罗Shankara或龙树Nagarjuna说整个世界都是虚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当我们了解自己时，世界就不是这样了。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虚幻的；它就在那里。但你不能同时看到两个世界——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此，当一个商羯罗进入自己，当他了解自己，当它成为一个观照时，世界就不在了。所以他是对的。他说这是幻境。它看起来很简单；它不在那里。



要注意事实。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时，你不在。你在那里，但隐藏着，你无法相信你隐藏在那里；这个世界对你展现太多了。



如果你开始直接寻找自己，这将是困难的，努力可能会成为障碍。所以Tantra说，把你的目光固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盯着任何物体，不要离开那里，留在那里。这种保持在那里的努力将为意识开始向上——向后流动创造可能性。



然后你会意识到你自己。



但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时，碗就不在了。它在那里，但对你来说，它不会在那里。所以商羯罗说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时，世界就不在了。它像梦一样消失了。










但Charwak沙捞越、伊壁鸠鲁和马克思，他们也是对的。他们说世界是真实的，而你自己只是虚假的；找不到它。他们说科学是真实的。科学说，只有物质，只有物体；没有主体。他们是对的，因为眼睛聚焦在物体上。



科学家不断地关注物体。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商羯罗和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是都错的。如果你专注于这个世界，如果你的目光专注于世界，自己就会看起来虚幻——就像它只是一场梦。如果你向内看，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场梦。两者都是真实的，但你不能同时意识到两者——这就是问题所在。什么也做不了。



你会看到老妇人，或者你会看到年轻女人，一个人会变成MAYA，虚幻。但是这种技巧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这需要一点时间，但并不困难。



一旦你知道意识的转变，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甚至坐公共汽车或火车时你也可以做。任何地方。不需要碗或任何特定物体：



你可以对任何东西。



对任何东西，凝视、凝视、凝视。。。然后突然折返，火车就消失了。



当然，当你从内在的旅程中回来时，你会继续坐火车旅行，但火车会消失。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中间没有火车，只有一个空缺。当然，火车就在那里；否则你怎么能到另一个车站？但它对你来说已经不在。



那些能够练习这种技巧的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让任何东西消失——记住这一点。你为你的妻子或丈夫而烦恼——你可以让她或他消失。妻子坐在你身边，但她不在。她就是MAYA，她已经消失了。只是通过凝视，然后将你的意识转向内部，她已经不在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我记得苏格拉底。他的妻子Xanthippe对他非常发愁，任何一个妻子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有一个苏格拉底作为丈夫是最难容忍的事情之一。苏格拉底是个好老师，但不是个好丈夫。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正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连续两千年受到谴责，但这不仅仅是，我不认为她做错了什么。



苏格拉底坐在那里，他一定在做类似于这种技巧的事情——我只是假设，它没有记录下来。



他的妻子拿着一个托盘，一个茶壶来给他倒茶。她一定发现苏格拉底不在那里，所以据记载，她把茶倒在苏格拉底的脸上。然后他突然回来了。



他的脸一辈子都被烧伤了。正因为如此，他的妻子受到了很大的谴责，但没有人知道苏格拉底在那里做了什么——因为没有妻子会突然这么做，没有必要。他一定做了什么；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Xanthippe不得不把茶倒在他身上的原因。他一定是在内在恍惚，茶的灼热感一定把他带了回来，意识一定回来了。



我认为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载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案例。整整四十八个小时他都没有被找到。到处都在找他，整个雅典都在寻找苏格拉底，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



然后他被发现站在城外几英里外的一棵树下。他的半个身体刚好被雪覆盖着。雪还在下，他只是冻僵了，睁着眼睛站在那里。但他没有看任何人。



当人群聚集在周围时，他们看着他的眼睛，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眼睛就像石头一样——看，但不看任何人；只是静止不动。他们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它在缓慢地跳动；他还活着。



他们不得不给他电击，直到那时他才回来看他们。他立刻问道：“现在几点了？”他完全错过了四十八个小时，这些时间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不在这个时空的世界里。



于是他们问：“你在干什么？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四十八小时了！”他说，“我一直盯着星星看，突然间，星星消失了。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但我仍然处于一种冷静、平静、幸福的状态，如果这是死亡，它就价值成千上万的生命。如果这是死，那么我想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它。”









这可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苏格拉底不是瑜伽士，也不是Tantra修士。但他在任何方面都不自觉地关注任何精神实践。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夜里凝视星空，突然他的目光折返了，这可能是一场意外。你可以做到。星星真的是很好的对象。



躺在地上，看着黑色的天空，然后把自己固定在一颗星星上。



专注于它，凝视它。把你的意识缩小到一颗星；忘记其他的星。渐渐地，集中注意力，缩小视线。其他星会在边界，在外围。但渐渐地，它们将消失，只剩下一颗星。



然后继续凝视，继续凝视。那颗星消失的那一刻终将到来。



当那颗星星消失时，你就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第三种技术：



美麗之人或普通之事物，都像是初次遇見一樣去看。



首先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做这个技巧了。我们总是用旧的眼光看待事物。你来到你的家；你看着它却没有在看。你知道——没有必要看它。多年来，你们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它。你走到门口，你进了门；你可以把门打开。但没有必要去看。



整个过程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无意识地进行着。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只有当你的钥匙不适合锁的时候，你才能查看锁。如果钥匙合适，你就永远不会看锁。由于机械的习惯，一次又一次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你就失去了看的能力；你失去了看的新鲜感。



其实，你失去了眼睛的功能——记住这一点。你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不需要眼睛。



还记得你上次看你妻子的时候吗。你上一次看你的妻子或丈夫可能是几年前的事了。你有多少年没看了？



你只是草草经过，不经意地瞥一眼，但没有看一眼。再去看一眼你的妻子或丈夫，就好像你是第一次看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你的眼睛会充满新鲜感。他们将变得有活力。



你正穿过一条街，一个美丽的女人从你身边走过。你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就像着了火一般。这个女人可能是某人的妻子。他不会看她；他可能会像你看到妻子一样视而不见。为什么？



第一次需要眼睛，第二次不需要，第三次不需要。重复几次后，你就视而不见了。我们盲目地生活。



请注意。当你看到你的孩子时，你在看着他们吗？你没有看着他们。这种习惯会杀死眼睛；眼睛变得厌倦——一次又一次重复旧的。事实上，没有什么是旧的，只是你的习惯让你觉得它是旧的。



你的妻子和昨天不一样了，她不可能一样；否则她就是个奇迹。



下一刻一切都不可能一样。现实是不断变化的，一切都在流动，没有什么是一样的。



同样的日出不会再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太阳也不一样。每一天都是新的；基本的变化已经发生。天空将不再一样；今天早上不会再来了。每一个早晨都有自己的个性，天空和色彩，它们不会再聚集在同一个图案中。但你继续移动，好像一切都一样。



他们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其实，没有什么是旧的。只有目光变旧了，习惯了事物；那么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了。对孩子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让他们兴奋。甚至海滩上的一块彩色石头，他们都变得如此兴奋。即使看到上帝亲自来到你的家，你也不会感到兴奋。你不会那么兴奋的！你会说：“我了解他，我读过关于他的文章。”



孩子们如此兴奋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是崭新的，一切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维度。



看看孩子们的眼睛——看看他们的新鲜感、容光焕发的活力。它们看起来像镜子，宁静，但穿透力强。只有这样的眼睛才能触及内在。



所以这个技巧说，像第一次看一样看着一个漂亮的人或一个普通的物体。随便什么都行。看看你的鞋子。你已经使用它们很多年了，但像第一次看一样去看，看看有什么不同：你的意识突然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想知道你是否看过梵高画的鞋子。这是最稀有的画之一。只有一只旧鞋——疲惫、悲伤，仿佛就在死亡的边缘。这只是一只旧鞋，但看着它，感受它，你会觉得这只鞋一定经历了多么漫长、无聊的一生。它是如此的悲伤，只是祈祷被从生命中带走，完全疲惫，每一根神经都断裂了，就像一个老人。



这是最具原创性的绘画作品之一。但是梵高怎么会看到它呢？



你身有过更多的旧鞋——更累、更死、更悲伤、更沮丧，但你从来没有看过它们，没有看过你对它们做了什么，也没有看过你如何对待它们。它们讲述了你的人生故事，因为它们是你的鞋子。他们可以说你的一切。如果他们能写作，他们会写一本最真实的传记，讲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每一种心情，每一张脸。当主人恋爱时，他对鞋子的行为不同，当他生气时，他的行为不同。鞋子一点也不在意，一切都留下了痕迹。



看看梵高的画，然后你会看到他在鞋子里能看到什么。一切都在那里——一本关于穿它们的人的完整传记。但他怎么能看见呢？要成为一名画家，就必须恢复孩子的看和新鲜感。他什么都能看，甚至最普通的事情也能看。他能看！



塞尚画了一把椅子，只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画椅子？没有必要。但他在那幅画上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你可能会停下来看一眼，但他在上面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他可以看椅子。一把椅子有自己的精神，有自己的故事，也有自己的痛苦和快乐。它活了下来！它经历过了人生！它有自己的经历和记忆。

这些都体现在塞尚的画中。但是你看你过的椅子吗？没人看，没人感觉。



任何对象都可以。这个技巧只是让你的眼睛变得新鲜——如此新鲜、充满活力、生命力，以至于它们可以向内在移动，你可以看到你内在的自我。就像第一次看一样。用这种方法去看任何事物，一定要像第一次看一样，有时，突然间，你会惊讶于你错过了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突然意识到，像第一次一样看着你的妻子。你会再次感受到第一次感受到的爱，同样的能量，同样的吸引力。

但像第一次看一样去看。会发生什么？你会恢复视觉。平时你是视而不见的。刚才你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视而不见比失明更致命，因为你有眼睛，但仍然视而不见。



耶稣多次说：“有眼的人，让他们看见。有耳的人，请他们听见。”这似乎是在和盲人或聋人说话。但他继续重复着，他是什么——某个盲人研究所的院长？他继续重复：“如果你有眼睛，就看。”他一定是在和有眼睛的普通人说话。但为什么要坚持“如果你有眼睛，就看”呢？他说的是这种技术能给你的那种眼睛。



看着你经过的每一件事，好像是第一次看。让它成为一种持续的态度。触摸一切，就好像第一次触摸一样。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会从你的过去中解脱出来。负担、深度、肮脏、积累的经验——你会从中解脱出来。



每时每刻，从过去开始。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内在；不要让人拿着它--把它放在一边。把一切都当作第一次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可以帮助你从过去中解脱出来。然后你不断地活在当下，渐渐地你就会与当下产生共鸣。然后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然后你就可以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话，你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两次。





你不能看到同一个人两次——同一个人——因为没有什么是静态的。一切都像河流一样，流动着，流动着。如果你从过去中解脱出来，并且你有一个可以看到现在的眼光，你就会进入存在。这个入口将是双重的：你将进入一切，进入它的精神，你也将进入你自己，因为现在是门。所有的冥想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让你留在当下。所以这个技巧是最美的技巧之一，而且很简单。



你可以试试，没有任何危险。



即使你再次穿过同一条街，如果你也在重新看，那就是一条新的街道。



遇到同一朋友，就像陌生人一般，看着你的妻子，就像你第一次看到她是陌生人一样，你真的能说他或她不是陌生人吗？



你可能和你的妻子生活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但你能说你认识她吗？她仍然是一个陌生人：你们是住在一起的两个陌生人。你们知道彼此外在的习惯，外在的反应，但存在的内在核心是未知的，未被触及。



再次去看，就像第一次看一样，你会看到同样的陌生人。什么都不是旧的；一切都是新的。这会使你的看如此新鲜。你的眼睛会变得纯真。那些天真无邪的眼睛能看见。那些天真无邪的眼睛可以进入内在世界。



结束










=======================================================



第22章：第三眼和通灵眼的力量



第一个问题：



问题1解释肉眼与第三眼的关系。与观察有关的技术会以何种方式影响第三眼吗？



首先，有两点需要理解。第一，第三只眼睛的能量和两只普通眼睛的能量是一样的——同样的能量。它开始向一个新的中心移动。第三只眼睛已经在那里了，但没有功能，除非普通的眼睛不启用，否则它就看不见。



同样的能量必须在其中移动。当能量在两只眼睛中不移动时，它可以在第三只眼睛中移动，当它在第三只眼中移动时，两只肉眼将变得不能看。



它们会在那里，但你通过它们看。通过它们看的能量将不存在；能量将穿过一个新的中心。这个中心在这两只眼睛之间。它已经存在，完整；它可以随时发挥作用。但它需要能量才能发挥作用，而同样的能量必须被转移。



其次，当你通过两只眼睛看的时候，你就是通过身体看的。第三只眼睛实际上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它是隐藏的第二个身体的一部分——微妙的身体，SUKSHMA SHARIR。它在身体上有一个相应的点，但它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生理学不能相信存在第三只眼或类似的东西，因为你的头骨可以被分析、穿透、x光检查，没有任何点，没有任何实体可以说是第三只眼。


第三只眼睛是微妙身体的一部分。


当你死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死，但你的sukshma sharir，你微妙的身体，会和你一起走；它需要另一次分娩。除非微妙身体死亡，否则你永远无法从出生和死亡、转世又转世的循环中解脱出来。循环一直在继续。


第三只眼睛属于微妙的身体。当能量在身体中移动时，你就是在通过身体的眼睛看。这就是为什么通过物质的眼睛，你看不到物质以外的任何东西。两只眼睛是身体上的。通过这些眼睛，你看不到任何非物质的东西。


只有第三只眼睛发挥作用，你才能进入一个不同的维度。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然后，通过第三只眼的功能，如果你看一个人，你会看他的灵魂，看他的精神，而不是看他的身体——就像你通过肉眼看身体但你看不到灵魂一样。当你用第三只眼睛看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你看的时候，身体不在那里，只有那个住在身体里的人。


记住这两点。首先，同样的能量必须移动。它必须从普通的物理眼睛中移除，并允许通过第三只眼。


第二，第三只眼睛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它是微妙身体的一部分，是内在的第二个身体。因为它是微妙身体的一部分，当你透过它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微妙的世界。你坐在这里。如果鬼魂坐在这里，你看不到它，但如果你的第三只眼睛在工作，你会看到鬼魂，因为微妙的存在只能通过微妙的眼睛看到。第三只眼睛与这种观察技巧有什么关系？它有着深刻的关联。其实，这个技巧是打开第三只眼睛的。如果你的两只眼睛完全停止，如果它们变得不启动，静止，像石头一样，眼睛不动，能量就会停止流经它们。如果你停用它们，能量就会停止流经它们。能量流动；这就是他们移动的原因。振动，运动，是因为能量。如果能量不动，你的眼睛就会像死人的眼睛一样——石头一样，死了。


看着一个地方，盯着它看，不让你的眼睛移动到其他地方，会给人一种静止的感觉。突然间，穿过两只眼睛的能量将不会穿过这两只眼睛。能量必须移动；能量不可能是静止的。眼睛可以是静止的，但能量不能是静止的。当肉眼对能量关闭时，如果门突然关闭，能量无法通过这些眼睛移动，它就会试图找到一条新的道路。第三只眼睛就在附近，就在两条眉毛之间，半英寸深。







它就在附近——是最近的点。



如果你的能量从肉眼释放出来，第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它会穿过第三只眼睛。就好像水在流动，你关闭了一个洞：它会找到另一个——阻力最小的最近的洞。它会自动找到它；你不必做任何具体的事情。对于两只肉眼，你只需要阻止能量通过它们，然后能量就会找到自己的路径，并通过第三只眼睛。



这个通过第三只眼睛的动作将你带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开始看到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你开始感受到你从未感受到的东西，开始闻到你从未闻到的东西。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微妙的世界开始运作。



它已经在那里了。眼睛就在那里；世界，微妙的世界，已经在那里了。两者都在那里，但没有揭示。



一旦你在这个维度上发挥作用，许多事情对你来说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例如，如果一个人快要死了，如果你的第三只眼睛在运作，你会立即意识到他会死。没有任何身体分析，没有任何身体诊断可以说他肯定会死。最多，我们可以谈论概率。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死，这句话将是有条件的：“如果这样那样的情况仍然存在，他可能会死；如果能做点什么，他可能不会死。”



医学诊断尚不能确定死亡。为什么？如此多的发展，却又有如此多的死亡不确定性！实际上，医学试图通过身体症状来推断死亡，推断死亡，而死亡是一种微妙的现象，而不是身体现象。



这是一种不同维度的无形现象。但随着第三只眼睛的运作，你会突然觉得一个人快要死了。你感觉怎么样？死亡是有影响的。如果这个人快要死了，那么死亡已经在那里投下了阴影，第三只眼睛随时都能感觉到这种阴影。



当一个孩子出生时，那些使用第三只眼睛进行了大量深入练习的人可以在那一刻看到他的死亡时间。但是阴影是非常微妙的。当一个人在六个月后死亡时，任何第三只眼睛稍微有点功能的人都可以在死亡前六个月看到死亡。阴影变暗了。真的，在你周围有一个阴影，可以感觉到，但用肉眼是感觉不到的。



用第三只眼睛，你可以看到气场。一个人来找你；他不能欺骗你，因为他说的任何话都没有意义，除非它符合他的气场。他可能会说自己是一个从不生气的人，但红色的气场会表明他充满了愤怒。就他的气场而言，他不能欺骗，而他完全不知道气场。他说的任何话都可以通过他的气场来判断，无论是对是错。



用第三只眼睛，你开始看到放射的气场。



在过去，弟子就是这样被点化（initiate）的。除非气场合适，否则师傅会等待，因为你的意愿不是问题。你可能想被点化，但这还不够，除非你的气场表明你已经准备好了。



因此，多年来，弟子不得不等到气场准备好；这与他想被点化的愿望无关——那是徒劳的。有时甚至终其一生，人们也不得不等待。



例如，佛陀多年来一直抵制着女性加入他的门徒。他承受了如此大的压力；但他还是会拒绝这样做。最终，他同意培养女性，但随后他说：“现在我的宗教在五百年后将不复存在；我已经妥协了，因为你们强迫我，我会培养女性门徒。”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去培养女性？一个基本原因是：对于男人来说，性能量可以很容易地调节。一个男人很容易成为独身者。对于女性的身体来说，这很困难，因为月经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无意识的、无法控制的、非自愿的。月经不能控制。或者，如果一个人试图控制它，那么它将对身体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


当一个女人进入月经期的那一刻，她的气场就会完全改变：它变得性感、好斗、抑郁，所有负面的东西都围绕着这个女人，这种情况每个月都会发生。


只是因为这个佛陀还没有准备好去提升女性。他说这很难因为每个月月经都是周期性的，没有什么是自愿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但在佛陀的时代很难做到。


马哈维亚Mahavir完全否认女性以女性身体解脱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女人必须转世成男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解脱。因此，所有的努力都应该引导女性转世成男人。为什么？这是气场的问题。

如果让他点化一个女性，每个月都得重来，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没有歧视，没有评价男女是否平等；这不是问题所在。但对马哈维亚来说，问题是：如何提供帮助？因此，他找到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帮助一个女人转世为男人。这更容易。这意味着一个女人必须等待另一世，所有的努力都必须指向她应该出生在男性身体里的目标。

对马哈维亚来说，这似乎比点化一个女人更容易，因为每个月她都会回到原始状态，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但是这两千年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Tantra做了很多。

Tantra发现了不同的门，而Tantra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分男女的体系。


相反，它说一个女人可以更容易地获得解放，原因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Tantra说，因为女人的身体是周期性的调节，所以她比男人更容易脱离自己的身体。因为男人的思想更多地参与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调节身体。


人的思想更多地涉及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控制性。


女人的思想并不那么与身体有关。身体就像一个自动机——不同，在不同的层面上，女人对此无能为力。它就像一个自动机制；Tantra说，因为这个女人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如果这成为可能——这种分离，这种间隙——那么就没有问题了。


因此，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如果一个女人决定独身并脱离自己的身体，她可以比男人更容易地保持自己的纯真。一旦脱离，她就可以完全忘记身体。男人可以很容易地脱离自己，很容易地控制自己，但他的思想更多地涉及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控制，但之后他将不得不连续地控制每一天。由于女性的性是被动的，女性很容易对性感到放松。男人的性是活跃的。他很容易控制，但很难放松。



所以Tantra一直在努力寻找很多很多方法，而Tantra是唯一一个说没有区别的系统，即使是女性结构也可以使用。所以Tantra是给予女性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径。否则，每一种宗教，无论它怎么说，都会在内心深处认为女性是较低等的。可能是基督教，可能是伊斯兰教，可能是耆那教，可能是佛教，在内心深处，它们这么认为。原因是通过第三只眼的诊断，即气场——每个月月经时气场的形成。



有了第三只眼睛，你就能看到那里的东西，但普通眼睛看不到。所有关于看的方法都会影响第三只眼睛，因为看意味着某种能量从你向世界向外移动。如果被阻挡，如果突然被阻挡，能量会找到另一条路径，第三只眼睛就在附近。



在西藏，甚至还有第三只眼睛的手术。有时你的第三只眼睛会因为几千年没用过而被挡住。如果第三只眼睛被挡住了，但你停用了你的肉眼，你会感到某种不安，因为能量堵在那里，没有路可走。在西藏，他们设计了一些清理通道的手术。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



就在两三天前，一个桑雅生——她在这里——来找我。



她说：“第三只眼睛有一种非常热的感觉。”不仅有这种感觉，皮肤也被烧伤了，就好像真的有人从外面烧伤了一样。感觉，灼烧感，在里面，但皮肤受到了影响。它被灼烧。她很害怕——发生了什么事？感觉很愉快，温暖且愉快，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融化。发生了一些事情，但身体也受到了影响，就好像真的着火了一样。



原因是什么？第三只眼睛开始运作，能量开始在里面流动；之前它一直很冷，能量从未穿过它。当能量第一次移动时，就会有温暖。当能量第一次移动时，会有燃烧的感觉。因为通道必须被创造和贯通，它可能会变得像火一样。它是集中能量锤击第三只眼睛。



在印度，我们一直在使用檀香粉和其他东西，酥油和其他东西。我们称这个标记为TILAK。它被放在第三个眼点上，以便从外面给人一定的凉爽。因此，如果温暖在里面，火在里面移动，就不会影响外面的皮肤。它不仅会灼伤皮肤，有时甚至会在头骨上出现洞。



我正在读一本关于地球上人类存在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谜团的最有穿透力的书。



一直有人认为人类来自其他星球，因为人类似乎不可能在地球上突然进化从来。人类似乎真的不可能是从狒狒或黑猩猩进化而来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如果人类从黑猩猩进化成人类，那么人类和黑猩猩之间一定存在联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所有可用的数据和发现，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单一的身体结构、头骨或任何东西，可以说这是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联系。



进化意味着步骤。黑猩猩不可能突然变成一个人——一定是经历了几个阶段。但是没有证据，所以达尔文的理论仍然是一个假设。没有中间链接。


因此，一直有人提出，人类一定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的。一个男人的头骨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但与其他头骨相比，它并不缺少什么。它是同一类型的头骨，有着相同的大脑，有着同样的结构。就头脑结构而言，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化。



看来人类突然出现在地球上了。他一定来自其他星球。



例如，现在我们正在太空旅行，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生活的星球，我们就会移民到它上面；就这样上面突然有了人。



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这种假说的书，作者发现了很多有助于他的假说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关于这件事的寻找。他在墨西哥和西藏分别发现了一个头骨。这两个头骨的第三个眼那里都有洞，这些洞只能由子弹制造。这些头骨至少有50万到100万年的历史。如果这些洞是箭打的，就不可能是圆形的。它们太圆了，不可能是箭射出来的；只有子弹才能打出这样的洞。因此，作者试图通过这一点来证明子弹在一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否则这两个人是怎么被杀的？



但事实上，这并不能证明子弹。每当第三只眼睛被完全挡住，能量突然移动时，这个洞就会出现。能量就像一颗来自内部的子弹——就像一颗子弹。它是集中火力；它会产生一个洞。



这两个有洞的头骨并没有表明这些人是被子弹打死的，只是表明存在第三只眼睛的现象。第三只眼睛完全阻塞；能量变得集中。眼睛完全停了下来；能量不能移动，它变成了火。然后它爆炸了。为了不发生这样的事故，他们在西藏发现并设计了制造一个洞的方法，这样能量就可以很容易地移动。



所以，每当你尝试这种看时，请记住：如果你感到灼热感，不要害怕。但是，如果你觉得能量已经变成了一团大火，就好像有一颗实弹在那里，想要穿透头骨——停止这个技巧，立即来找我。



不要做得更远。如果你觉得好像有一颗子弹在那里，它想穿透头骨，那就停下来。睁开你的眼睛，尽可能地移动它们。感觉会立即平息，能量会通过眼睛移动。除非我对你说些什么，否则不要继续，因为有时会发生颅骨骨折的情况。



即使发生了，也没有什么错。即使一个人死在其中，也没有什么错，因为一个人已经取得了超越死亡的成就。但为了安全起见，只要你觉得可能发生错误，就停止——用任何技巧，而不仅仅是用这个。不管用什么技巧，如果你觉得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就停下来。



现在在印度，许多技巧正在被教授，许多求道者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因为那些教授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危险。那些追随的人，他们是盲目追随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要移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之所以谈论这一百一十二种技巧，特别是因为这一点——让你意识到所有的技巧、所有的可能性和危险，然后你就能找到最适合你的技巧。



然后，如果你使用任何技巧，你都会充分意识到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必须意识到，以及当事情发生时，你得如何应对。



第二个问题：




问题2据观察，心理科学的实践者拥有紧张和恐惧的眼睛。解释这表明了什么以及如何克服这种现象。



那些练习催眠术、催眠疗法、吸引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人，眼睛会非常紧张——显然，因为他们试图强行通过眼睛传递能量。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眼睛附近，只是为了影响、打动或支配别人。他们的眼睛会变得紧张，因为他们的眼睛充满了能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的眼睛会发红、紧张，如果你看着他们，你会突然感到颤抖：他们用眼睛的方式非常政治化。如果他们看着你，他们就会释放能量来支配你。通过眼睛，统治是非常容易的。



这就是拉斯普京的情况，他在列宁之前统治着俄罗斯，只是通过他的眼睛。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受过教育，但有一双很有磁性的眼睛，他开始知道如何使用它。当他看着你的那一刻，你就会忘记自己，在那一刻他可以通过心灵感应向你发送任何建议，你就会听从。这就是他如何控制沙皇和皇后，控制王室，并通过他们统治整个俄罗斯。


没有他的意志力什么都做不了。


你也可以有那双眼睛；这并不难。你只需要学会如何将你的全身能量带给眼睛。它们被淹没了，然后，每当你看着某人，你的能量就会开始流向他。它包裹着这个人，渗透进他的思想，在这种淹没的震憾中，他的思维停止了。这种情况在人类身上并不罕见，在整个动物王国都会发生。有很多动物只是看着猎物，如果猎物与之对视，那他就完了。然后猎物的眼睛被定住；他无法移动，无法逃脱。猎人们很清楚这一点，猎人们会长出非常有力的眼睛，因为他们总是在黑暗中寻找动物。他们的眼睛变得有力。小偷和猎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眼睛里聚集了更多的能量。


突然，一头狮子来到猎人面前，碰巧他又没拿武器，什么也做不了。然后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做法：猎人可以凝视狮子的眼睛，现在这将取决于他和狮子谁的眼睛更有磁性。如果狮子不那么有磁性，猎人可以把他的全部能量集中进他的眼睛里。。。这很容易，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死亡来临时，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当死亡来临时，猎人可以将自己的全部能量用于应付危险。如果猎人能直视狮子的眼睛，忘记一切，只是看，如果他能成为了那个看，那么全部能量就会从他的眼睛里转移出来，狮子就会逃跑。会吓得发抖。


通过眼睛，你可以让你的全部能量决堤，但当你这样做时，你的眼睛会紧张：你将无法入睡，你将无法放松。因此，所有试图支配他人的人都会坐立不安。如果你看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会活着，但他们的脸会死。看看任何一个催眠师：他的眼睛会很有活力，但他的脸会死，因为他的眼睛吸走了所有的能量，其他地方什么都没有留下。


不要这样做，因为支配任何人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支配自己。这是无用的，浪费你的精力。没有什么是通过它实现的——只是一种你可以支配的利己主义感觉。这就是邪恶，一种黑色的艺术。这就是黑魔法和白魔法的区别。黑魔法意味着利用你的能量，浪费它，支配他人。白魔法意味着使用同样的方法，但要用你的能量主宰你自己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主人。


请记住，有时会有相似之处。。。如果一个佛在你们中间移动，你们将被他支配，尽管他没有支配你。他也不想支配你，但你会被支配，因为他是自己的主人。他是这样一个主人，在他周围，无论谁动，都会变成奴隶。但他并没有自觉的努力。


相反，他会不断地坚持，“做你自己的主人——记住这一点。”而这种坚持是因为了解。


佛知道，凡是来到他身边的人都会成为奴隶。他什么也没做；他并没有试图控制任何人，但他知道这会发生。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做你自己的灯。”他快死了，就在他真正去世的前一天，阿难问他：“当你不在了，我们该怎么办？”他说：“我不在了是好的。这样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主人了。做你自己一盏灯吧，忘记我吧。这很好，因为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会摆脱我的统治。






那些试图支配他人的人会想方设法让你成为奴隶。这是邪恶的，魔鬼。那些成为自己主人的人会帮助你成为主人，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弱自己的影响力。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例如，我将讲述一个最近的事件。乌斯潘斯基Ouspensky是葛吉夫Gurdjieff的首席弟子，在葛吉夫手下工作了十年。在葛吉夫手下工作非常困难。



他是一个有无限磁性的人。任何绕过他的人都会拽住。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要么被拽住，要么变得害怕并与之作对，但你不能无动于衷。你要么赞成，要么反对；你不能对这样的人漠不关心。



这只是一种安全措施。如果你遇到一个有磁性的人，你要么会成为他的奴隶，要么为了保护自己，你会成为敌人，因为这是一种保护。



乌斯潘斯基来到他身边，和他呆在一起，和他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理论知识可以传授。他是个实干家。他会给出技巧，其中一个一定会发挥作用。于是，乌斯潘斯基实现了某种结晶。他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他变了。他还没有完全开悟，但他并不像我们那样睡得很熟。他介于两者之间，就在边缘。



当你觉得早上快到了，当你开始听到表明早上快到的噪音时，你就睡着了，但还没有完全睡着。睡眠就要开始了。你还没有醒来，你可能会再次陷入睡眠。你只是在表面上，只是接近觉醒。



当乌斯彭斯基刚刚觉醒时，他在想，现在Gurdjeeff会帮助他更多，因为这正是时候。但突然间，Gurdgieff的行为变得如此奇怪，以至于Ouspensky不得不离开。他一开始就以如此奇怪的方式和他在一起，做了很多从表面上看荒谬、矛盾的事情————以至于乌斯潘斯基不得不独自离开他。



Gurdjeeff从未让他离开。为了他自己，他离开了他，反对他，说他疯了。



他开始教书，他总是说：“我是按照我的老师Gurdjieff教的，但现在他疯了。”他会说：“按照早期的Gurdjiff……”他不会谈论后来的Gurdgieff。



但Gurdjeeff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深切的关心。那是乌斯彭斯基不得不独自一人的时侯；否则他就会成为一个持续的依赖者。那一刻，他不得不被赶出去，而且他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被赶出去的。



像佛或师傅这样的人会在无意间影响你，你会被拉向他们。但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让你不被这种方式吸引：你没有被催眠吸引，你没有被他们支配。



他们将帮助你们成为主人，自立。



那些试图支配别人的人，他们的眼睛会变得紧张、邪恶。你不会在他们的眼中感受到任何天真，你也不会在他们眼中感受到纯洁。你会感觉到磁力，但这种磁力就像酒精一样。你会感觉到一种磁性的拉力，但这种拉力不是为了解放你，而是为了奴役你。





记住，永远不要用任何能量来支配任何人。正因为如此，佛，玛哈维亚，耶稣，他们强调了一点，他们继续锤击，当你进入精神探索的那一刻，要充满对每个人的爱，甚至是对你的敌人的爱——因为如果你充满了爱，你就不会被想要主宰的内在暴力所吸引。



只有爱才能成为解药。否则，当能量降临到你身上，你被它填满时，你就会开始支配。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我遇到过很多很多人。。。我开始帮助他们，他们会成长一点，当他们感觉到某种能量正在向他们袭来时，他们会开始支配他人，他们现在会尝试利用它。



记住，永远不要用精神能量来支配。你在浪费你的努力。迟早你会再次空虚，你会突然倒下。这纯粹是浪费，但很难控制，因为你意识到现在你可以做某些事情。如果你触摸了一个生病的人，他就好了，你现在怎么能抗拒触摸呢？你怎么能抗拒？



如果你不抗拒，你就会浪费精力。你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很快你就会把它扔掉。事实上，头脑是如此狡猾，以至于你可能认为你是在通过治愈他人来帮助他们。这可能只是一种狡猾的心理把戏，因为如果你没有爱，你怎么能如此关心别人的疾病、他们的疾病和健康？你并不担心。其实，现在这是一种力量。



如果你能治愈，你就能主宰他们。



你可能会说，“我只是在帮助他们”，但即使在你的帮助下，你也只是想控制他们。你的自我将得到满足。



这将成为你自我的食物。所以所有的旧论文都说要小心。他们说要小心，因为当能量降临到你身上时，你正处于危险的时刻。你可以浪费，也可以扔掉。当你感觉到任何能量时，就把它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耶稣说：“如果你的右手在做什么，不要让左手知道。”在苏菲的神秘主义传统中，他们说当能量开始到来时，甚至不要在别人面前祈祷，不要和别人一起去清真寺。为什么？当能量来临，有人在祈祷，并且有很多人在场时，他们会立即感觉到发生了什么。所以苏菲说，你应该在深夜——午夜——当每个人都睡着了，没有人能意识到你身上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做你的祈祷。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发生了什么事。



但头脑只是一个喋喋不休的盒子。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立即去传播你发生了什么事的好消息。然后你浪费了它。如果人们印象深刻，那么你所获得的只是他们的好感，而不是其他。



这不是一笔好买卖。等待总有一刻你的能量会积累起来；它达到了一个融合、转化的地步。然后你什么都不做，事情就会发生在你周围。只有这样，当你是自己的主人时，你才能帮助别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我记得一个苏菲神秘主义者，鸠奈德Junnaid。有一天，一个人走到他面前，他说：“Junnaid，大师，伟大的大师，我已经了解了你内心的秘密。人们说你有一个金色的秘密，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你说什么我都会做，但告诉我这个秘密。”Junnaid说，“我已经把它藏了三十年了，你能等多久？你必须经过准备。这是三十年的秘密，但我会告诉你。但你要耐心等待多久？”



这个男人变得害怕，害怕。他说：“你建议多长时间？”Junnaid说：“至少三十年。这不算太多，我也没有要求太多。”



那人说：“三十年？我会仔细考虑的。”Junnaid说：“那么，如果你再回来，我不会准备在三十年后把它给你。记住，如果你现在决定了，那就好。否则，我也必须考虑。”于是，那人同意了。



据说他和Junnaid在一起呆了三十年。最后一天到了，他走到Junnaid那里，对他说：“现在把你的秘密告诉他。”Junnaid说：“我要把它给你，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保守这个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必须和你一起死，不为人知。”







那人说：“你为什么浪费了我的一生？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个秘密，只是为了告诉别人，现在有了一个条件！如果我不能告诉别人，知道它有什么用？如果你提出了这个条件，请不要告诉我；否则它会困扰我，我会知道一些我不能告诉他人的事情。”。



所以你要善良，不要告诉我。你浪费了我三十年的时间。生命只剩下一点点，让我轻松地生活吧。这太过分了，知道一些事情却不告诉别人。“



无论你通过任何精神方法获得什么，都要保密。不要继续传播，不要试图以任何方式使用它。让它保持未使用，纯净。只有这样，它才会被用于内在转化。如果你在表面上使用它，那就是浪费。



第三个问题：



问题3你提到眼睛的快速运动表示心理过程，如果眼睛的运动停止，心理过程也会停止。但这种对心理过程的生理控制，这种眼球运动的停止，似乎会产生心理紧张，比如当我们长时间蒙着眼睛时。



首先，就Tantra而言，你的思想和身体并不是两件事。



永远记住这一点。不要说“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它们不是两个——只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无论你做什么，生理上都会影响心理。无论你在心理上做什么都会影响身体。它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



你可以说，身体是一个具有相同能量的固态，而心理是一个拥有相同能量的液态——具有相同能量！所以，无论你在生理上做什么，都不要认为这只是生理上的。



不要怀疑它将如何帮助思想中的任何转变。如果你喝酒，你的思想会发生什么？酒精是在身体中摄入的，而不是在思想中摄入的，但思想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服用LSD，它会进入身体，而不是思想，但思想会发生什么？



或者，如果你禁食，禁食是由身体完成的，但思想会发生什么？或者从另一端来说：如果你想到性的想法，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身体立即受到影响。你在脑海中想着一个性对象，你的身体开始做好准备。



有一个威廉·詹姆斯的理论。在本世纪上半叶，这显然看起来非常荒谬，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他和另一位名叫兰格的科学家提出了这一理论，即詹姆斯·兰格理论。通常，我们说你很害怕，这就是你逃跑的原因，或者你很生气，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眼睛变红，开始殴打你的敌人。



但詹姆斯和兰格的提议恰恰相反。他们说，因为你逃跑了，这就是你感到恐惧的原因；因为你的眼睛变红了，你开始殴打你的敌人，你会感到愤怒。恰恰相反。他们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希望看到哪怕是一个愤怒的例子，当眼睛不红，身体不受影响，一个人只是愤怒。不要让你的身体受到影响，试着生气——这样你就会知道你不能生气。



在日本，他们教孩子一种非常简单的控制愤怒的方法。他们说，每当你们感到愤怒时，不要带着愤怒做任何事情，只要开始深呼吸就行了。试试看，你不会生气的。为什么？仅仅因为你深呼吸，为什么你就不能生气？生气变得不可能了。两个原因。。。



你开始深呼吸，但愤怒需要一种特殊的呼吸节奏。没有这种节奏，愤怒是不可能的。愤怒需要一种特殊的呼吸节奏或混乱的呼吸。



如果你开始深呼吸，愤怒就不可能爆发出来。如果你有意识地深呼吸，那么愤怒就无法表达出来。它需要一种不同的呼吸。你不需要做什么，愤怒会自行解决的。深呼吸是不会愤怒的。



其次，你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当你感到愤怒并开始深呼吸时；你的思想从愤怒转向了呼吸。身体没有处于愤怒的状态，而思想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然后很难生气。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受控制的人。这只是从小的训练。



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难发现这样的事件，但在日本，即使在今天也会发生。



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因为日本越来越非日本化。



它越来越西方化，传统的方法和方式正在失去。但它一直在发生，今天仍然在发生。





我的一个朋友在京都，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如此美丽的现象，我想把它写给你。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可能的。一个人被车撞了。他摔倒了，站起来，感谢司机，然后离开了——他感谢司机！”



在日本，这并不难。他一定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才有可能。你会转变成一种不同的态度，你甚至可以感谢一个刚刚要杀你或试图要杀你的人。



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不是两件事，它们是一回事，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极点开始影响和改变另一个极点。任何科学都会做到这一点。例如，Tantra深信身体。只有哲学是含糊的、空洞的、口头的；它可能从其他方面开始。否则，任何科学方法都必须从身体开始，因为这是你力所能及的。如果我谈论一些你无法触及的事情，你可以听，你可以把它记在记忆中，你可以谈论它，但什么都没发生。你保持原样。你的信息增加了，但不是你的存在。你的知识在不断增长，但你的存在仍然是贫穷的平庸；它什么也没发生。



记住，身体是你触手可及的东西；现在你可以用它做点什么，通过身体改变你的想法。渐渐地，你将成为身体的主人，然后你将成为思想的主人。当你成为思想的主人时，你会逐渐改变思想，你会超越它。如果身体改变了，你就会超越身体。如果思维发生变化，你就会超越思维。做一些你能做的事。



例如，你可能没有能力像佛一样成为愤怒的主人。你怎么能？但你可以改变你的呼吸，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微妙的影响，这种变化。去做吧。如果你感到充满激情，性激情，深呼吸几次，感受一下效果：激情就会消散。



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妻子劳拉·赫胥黎写了一本很美的书——做一些事的简单手段。劳拉·赫胥黎（Laura Huxley）说，如果你感到愤怒，就把你的脸收紧。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收紧——例如，钻进你的壁橱里——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了。



一个人坐在你面前，你感到很生气——所以你要把脸紧一点。



尽可能地收紧它，然后突然放松，感受到不同。



愤怒会消失。或者，如果它还没有消失，就再做一次。继续做——两次，三次。。。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收紧脸上的肌肉，然后不断收紧，那么原本会变成愤怒的能量就会进入脸上。



它很容易进入面部。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感觉如何？



你觉得你想用拳头打别人。能量是存在的，所以要使用它。如果你能使用它，它就会被分散。你的脸会变得放松，对方甚至不会知道你生气了。看起来你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旦你知道了这些，你就会越来越意识到能量可以被转换、转移、控制、释放、阻止释放或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如果你能运用你的能量，你就会成为主人。然后有一天你可能根本不用它；你可以保存它。



这个练习对一个佛来说不好——握拳。这对佛来说是不好的，因为这是在浪费能量。但这对你有好处。至少别人被从你手中拯救了，一个恶性循环也被拯救了。如果你生气了，他也会生气，而且没有尽头。这可能会影响你整晚，而且可能会持续一周。然后，因为宿醉，你可能会做很多你从未计划要做的事情。不要说这只是生理上的。你是生理性的，那么该怎么办呢？你是一个身体；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使用你的能量。没有必要否定它。



如果你闭上眼睛，有时你可能会感到某种紧张，或者不安。




然后这是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第一，当你闭上眼睛时，不要对此感到紧张，让他们放松。你可以强行闭上眼睛——然后你会变得紧张。然后你的眼睛会疲劳，内心会感到不安。放松面部，放松眼睛，让它们闭上。我说，让它们关闭；不要刻意去关闭它们。放松



感觉放松。放下眼睑，闭上眼睛。不要强迫他们！如果你强迫他们，那是不好的。



如果你感觉不到不同，那么就这样做：首先迫使它们闭上。让你的整个脸变得紧张、紧张，然后强行闭上眼睛。暂时保持紧张，然后放松。然后再次放松地闭上眼睛。然后你会感觉到不同。做任何事都不要紧张--那样会使你疲倦。



第二，当你闭上眼睛，放松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变黑了。黑暗笼罩着你。想象一下，你在黑暗中，在一个天鹅绒般的黑暗中，被它包围，在一片漆黑的夜晚。继续感受这黑暗。这将帮助你的眼睛停止运动。什么都看不见，眼睛就会停下来。在黑暗中。



你可以在黑暗的房间里做。睁开眼睛，看着黑暗，然后闭上眼睛，感受黑暗。再次睁开眼睛，感受黑暗；闭上眼睛，感受它的内在。



黑暗使人深感放松。



黑暗在你的内外；一切都死了——黑暗和死亡。两者都有关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死亡描绘成黑色、黑暗。全世界的死亡都被描绘成黑色，人们害怕黑暗。



在做这个方法的时候，感受黑暗，热爱黑暗，并在内心感受到你即将死去。黑暗无处不在，而你正在走向死亡。眼睛会停下来。你会觉得他们无法移动：他们会停下来。在停止中，能量会突然上升，并开始击打第三只眼睛。当它开始锤击时，你会听到，你会感觉到。温暖会到来，火焰会流动——一种试图找到新路径的液体火焰。



不要害怕。帮助它，与它合作，让它移动，成为它。当第三只眼睛第一次睁开时，黑暗就会消失，就会有光——没有光源的光。你见过光，但总是有光源的。它要么来自太阳，要么来自星星，要么来自月亮，要么来自灯，但有些来源是存在的。



当你的能量通过第三只眼睛时，你就会知道一种没有光源的光。它不是来自任何来源，它只是在那里，不是来自任何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奥义书说上帝不像太阳，也不像火焰。他是无光源的光。任何地方都没有光源，光就在那里，就好像是早晨一样。



太阳还没有升起，但黑夜已经消失了。



中间是黎明——黎明前。或者在晚上，太阳已经落山，夜晚还没有到来。就在两者之间有一个狭间。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徒选择桑提亚SANDHYA作为冥想的合适时间。SANDHYA是介于时间之间的——既不是夜晚也不是白天，只是一条分界线。为什么？只是一个象征。光在那里，但没有光源。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里面，光会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存在。



等待它；不要想象它。



最后要记住的是：你可以想象任何事情，所以告诉你很多事情是危险的。你可以想象他们。你会闭上眼睛，你会感觉和想象现在第三只眼睛已经睁开或正在睁开，你也可以想象光。






不要想象；拒绝想象。闭上眼睛。等待无论发生什么，感受它，配合它，但要等待。不要往前跳；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你将有一个梦——一个美丽的、精神上的梦，但没有别的。



人们不断向我走来，他们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也看到了那个。”但他们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他们就会改变。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他们是同一个人，只是现在增加了一种精神上的自豪感。



他们做了一些梦——美丽的、精神上的梦：有人看到奎师那在吹笛子，有人看到光，有人看见昆达里尼在上升。



他们继续观察事物，却保持不变——平庸、愚蠢、迟钝。他们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继续讲述这正在发生，那正在发生，但他们保持不变——愤怒、悲伤、幼稚、愚蠢。一切都没有改变。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等待你的光，通过第三只眼睛看到，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然后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人们会知道你是一个不同的人。你甚至无法隐藏它；它将被感受到。无论你走到哪里，别人都会觉得“这个人发生了什么。”



所以不要想象；等待，让事情顺其自然。你做这个技术，然后等待。不要往前跳。



结束


=======================================================






第23章：其他几种看的方法



33. SIMPLY BY LOOKING INTO THE BLUE SKY BEYOND CLOUDS, THE SERENITY.
33.就只是藉由看向雲朵之外的藍天，靜謐。

34. LISTEN WHILE THE ULTIMATE MYSTICAL TEACHING IS IMPARTED. EYES STILL, WITHOUT BLINKING, AT ONCE BECOME ABSOLUTELY FREE.
34.聽著，當最終的神祕教誨已然傳遞。雙眼凝神，絲毫不眨，瞬間成為絕對地自由。

35. AT THE EDGE OF A DEEP WELL LOOK STEADILY INTO ITS DEPTHS UNTIL – THE WONDROUSNESS.
35.在一口深井的邊緣，持續看進它的深處，直到──那嘆為觀止的。

36. LOOK UPON SOME OBJECT, THEN SLOWLY WITHDRAW YOUR SIGHT FROM IT, THEN SLOWLY WITHDRAW YOUR THOUGHT FROM IT. THEN.
36.看著某件事物，然後從它上面緩緩撤回你的目光，再從它那裡緩緩撤回你的思緒。就在此時。




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表面上——只是在边缘，边界。感官就在边界上，你的意识就在中心深处。我们生活在感官中；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是最终的开花，它只是一个开始。当我们生活在感官中时，我们基本上关注的是对象，因为除非关注某种享受的对象，否则感官是无关紧要的。例如，眼睛没有用，除非有东西可以看到，耳朵没有用，手没有用，除非有东西可以触摸。



我们生活在感官中；因此，我们必须生活在物对象中。感官只是在存在的边界上，在身体里，对象甚至不在边界上：它们在边界之外。因此，在我们进入技巧之前，必须理解三点。



首先，意识处于中心。第二，意识向外移动通过的感官处于边界。



第三，意识通过感官移动到的世界中的对象物体已经超出了边界。这三件事必须记住：意识在中心，感官在边界，物体在边界之外。试着把它理解清楚，因为这样技术就会非常简单。



从多个方向看。一：感官只是介于两者之间，只是在中间。一边是意识，另一边是物体的世界。感官只是介于两者之间。从感官上看，你可以向任何一种方向移动：要么你可以去物体，要么你可以到中心。无论哪种方式，距离都是一样的。从感官上看，门是双向打开的——移动到物体或移动到中心。



你在感官上。这就是为什么最著名的禅宗大师之一睦州说涅槃和世界相距相同的距离。所以不要认为涅盘离我们很远。世界和涅盘，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都在同一个距离。



这句话造成了很多困惑，因为我们觉得涅盘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Moksha，解脱，上帝的王国，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觉得世界就在眼前。但睦州说，而且他说得很对，两者的距离是一样的。



世界在这里，涅盘也在这里。



世界在附近，涅盘也在附近，对于涅盘，你必须向内移动，对于物体，你必须向外移动；距离是一样的。从我的眼睛看，我的中心和到你的距离一样近。如果我向外移动，我可以看到你，如果我向内移动，我也可以看到自己。我们处于感官的门口，但自然地，身体的需求是这样的，意识向外移动。你需要食物，你需要水喝，你需要一所房子住。这些是你的身体需求，这些只能在世界上找到，所以很自然，意识通过感官走向世界。除非你创造了一种只有当你向内移动时才能满足的需求，否则你永远不会向内移动。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出生时自给自足，如果他不需要任何食物，他根本不会看着他的母亲。母亲会变得无关紧要，毫无意义，因为对孩子来说，母亲不是意义：食物才是意义。母亲是他的第一口食物，因为母亲给了他食物，满足了他基本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些需求，他就会死去，所以他开始爱母亲。其次，这种爱是一种阴影，因为母亲正在满足一种基本的需求。



因此，那些用奶瓶喂养孩子的母亲不应该期望太多的爱，因为对孩子来说，食物是需要的，而不是母亲。母亲会进入他的存在，只有通过食物才能进入他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食物和爱情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联系。如果你的爱情需求得到满足，你需要的食物就会减少。如果你的爱情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你将需要更多的食物。因此，那些爱的人和被爱的人不会聚集太多脂肪。还有其他原因，但这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会吃太多。如果爱得不到满足，那么食物就成了替代品。然后他们会吃很多。



对孩子来说，食物是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如果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孩子出生了，

一个不需要任何食物，不需要任何外在帮助就能活着的人，他根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移动。你认为他会动吗？没有必要。








除非有需要，否则能量永远不会移动。我们向外移动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向外移动是因为我们有需求，只有通过物体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我们在物体的世界中移动，这些需求才能获得。



你为什么不向内移动？因为你还没有创造向内移动的需要。一旦有了需求，向内移动就和向外移动一样容易。这需要什么？这种需要与宗教有关。除非有这种需要，否则你不能信奉宗教。这种需求是如何产生的？通过什么过程，一个人会意识到一种帮助你向内移动的深层需求？



有三件事需要记住。首先，死亡。记住，整个生命都需要迫使你向外走。



如果你想向内移动，死亡必须成为一个基本问题；否则你就无法向内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像佛这样对死亡有着深刻意识的人开始向内移动的原因。只有当你意识到死亡时，你才会产生回头看的需要。



生命向外看。除非你意识到死亡，否则宗教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没有宗教信仰。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和人一样活着，甚至更多，但他们不能意识到死亡，他们不能想象死亡，他们看不到未来的死亡。他们看到其他人正在死亡，但动物的大脑从来没有想过，这次死亡也是他会死亡的迹象。



因为对动物的思维来说，死亡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对你来说，死亡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你仍然生活在动物的思维中。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死亡，你还没有成为人。这就是动物和人的基本区别，因为动物不能意识到死亡。只有人才能意识到。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死亡，那么你还不是人，只有人创造了向内移动的需要。



对我来说，人意味着意识到死亡。我不是说害怕死亡，这不是意识。只要意识到死亡越来越近的事实，并且你必须做好准备。



生命有它自己的需要；死亡创造了自己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社会是不信教的——因为年轻的社会还没有意识到死亡现象；这并没有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一个古老的社会——例如，印度，现存最古老的社会之一——对死亡有着深刻的认识。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印度的内心深处是宗教的。所以第一件事：意识到死亡。想一想，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害怕，不要逃避事实。它就在那里，你无法逃脱！它已经和你一起存在了。



你的死亡与生俱来；现在你无法逃离它。你已经把它藏在自己身上了——意识到它。当你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死亡是肯定的时候，你的整个思维就会开始从另一个维度看问题。那么食物是身体的基本需求，但不为了存活，因为即使你吃了食物，死亡也会发生。



食物不能保护你免于死亡，食物只能推迟。食物可以帮助你推迟。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住所，一个好房子，它不会保护你免于死亡。它只会帮助你方便、舒适地死去。死亡，无论是舒服地还是不舒服地发生，都是一样的。



在生命中，你可能贫穷或富有，但死亡是最大的均衡器。最大的共产主义在死亡里。无论你住在哪里，都没有区别；死亡同样发生。在生命中，平等是不可能的；在死亡中，不平等是不可能的。



意识到它，思考它。这不仅仅是意识到死亡在未来的某个地方是确定的：如果你认为它很遥远，你将无法再次思考它。思维的范围很小；思维的焦点很小。你不能思考超过三十年。三十年后会有死亡。。。就好像你不会死一样。三十年那么长，距离那么远，就好像死亡不会发生一样。



如果你想思考死亡，要知道这一个事实：它可能在下一刻发生；这可能就在下一刻。你可能听不完我的整句话就死了，我也可能没说完就死了。我母亲的父亲曾经告诉我，当我出生时，他咨询了一位占星家，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占星家之一。



占星家要做我的KUNDALI出生星盘。但占星家研究了一下，他说：“如果这个孩子活了七年，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制作星盘。但他似乎不可能活超过七年，所以这是没有用的。如果这个孩子在七年内就死了，那么制作星盘也没有用。”。



占星家说：“我的习惯是，除非我确信KUNDALI会有用，否则我永远不会成功。”所以他没有成功。





幸运的是，或者不幸的是，我活了下来。然后我母亲的父亲去找占星家，但他已经死了，所以他永远无法制作我的KUNDALI。



他死了，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知道这个孩子可能会死，但他没有意识到他可能会死。他没有意识到！他似乎完全不在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但没有人关心他自己的死。我们并不关心它，因为它制造了恐惧。所以我一直怀疑占星家可能从来没有看过他自己的KUNDALI；否则他早就知道了。



死亡在下一刻是可能的，但大脑不会相信。我说了，你的大脑会说：“不！下一刻怎么可能？它很远。”但这是一个把戏。如果你推迟它，你就无法思考。它必须很近，你可以专注于它。当我说下一刻它是可能的时，我是认真的。它可以发生，无论何时发生，都将是下一刻。但在它之前，你不可能想到它会发生。



一个人正在走向死亡：就在那之前，他从未想过死亡如此之近。它总是发生在下一刻——记住。事情一直都是这样发生的，而且永远都是这样。它总是在下一刻发生。把它拉近，这样你才可以专注于它，而这种专注将帮助你进入，一种新的需求将被创造出来。



其次，你要继续生活。



就在此时此刻，你继续创造人为的意义和目的。你永远不会把你的生命看作一个整体，不管它是否有任何意义。你继续创造新的意义，并用这些意义推动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穷人的生活比富人更有意义的原因——因为穷人有很多东西可以得到，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如果你真的很富有，那就意味着你拥有一切可能，而这个世界无法再为你提供任何东西。然后你的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现在，你无法为这一刻、这一天创造任何意义来帮助你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越富裕，一种文化越富裕，人们就越觉得没有意义。贫穷的社会从不觉得没有意义。



穷人关心的是有房子。他将为此而努力很多年。他的生活有意义；必须有所成就。当他得到房子时，他至少会高兴几天，但之后会有更大的房子。。。所以他会继续前进，做这个做那个，从不考虑他的整个生命，无论它是否有意义。他从不把生命看作一个整体。



想象一下，你拥有一切——你渴望的房子、汽车，你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那么现在呢？想象一下，无论你需要什么，你都有。现在怎么办？突然意义消失了。



你站在一个深渊上；什么都做不了。你变得毫无意义。你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即使你得到了整个世界，那又怎样？实现了什么？



亚历山大来到印度，他遇到了一位伟大的圣人，戴奥真尼斯Diogenes。戴奥真尼斯是有史以来最通透的头脑之一。他像马哈维亚一样光着身子生活；他是希腊文明和文化的象征。他离开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并不是因为通过放弃他会得到什么——这不是真正的放弃，也不是真正的弃绝。如果你为了得到什么而放弃了什么，那就是一笔交易。如果你为天堂而放弃，那就不是放弃。如果你放弃身体上的快乐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这也不是放弃。



戴奥真尼斯放弃了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会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他放弃只是为了看看当他一无所有时，是否有任何意义。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拥有，包括意义、目标、命运，那么死亡就不能消灭任何东西，因为死亡只能消灭一种财产，身体也是财产。他留下了一切。他只有一件东西：一个用来喝水的木碗。他想：“这不是什么财产。”然后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用手喝水。



他立即扔掉了碗。他说：“如果一个孩子能用手喝水，我会比一个孩子更虚弱吗？”



当亚历山大来到印度进行征服，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时，有人告诉他，就在他要去的路上，有一位伟大的圣人与他截然相反。有人告诉他，“你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他甚至扔掉了他的碗，因为他说，没有碗他很快乐，为什么要背负这个负担？你说，除非整个世界都成为你的帝国，否则你就不可能快乐。所以他就在相反的极端，如果你能遇到他就好了。”



亚历山大开始感兴趣。恰好相反总是让人感兴趣。相反总是令人着迷；它有很深的性吸引力。只要一个男人被女人吸引，或者女人被男人吸引，就会有同样的吸引力和相反的吸引力。亚历山大无法绕过戴奥真尼斯，但他去找戴奥真尼斯是不好的，戴奥真尼斯也不可能来找他——没有解决办法。



戴奥真尼斯被告知。许多使者来告诉他：“伟大的亚历山大从这里经过。如果你能见到他，那就太好了。”他说：“伟大亚历山大？谁对你说过这句话！我想是他自己说的。所以告诉你的伟大亚历山大，他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他没有必要来见我——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他常说：“真的，我是一只狗，根本不是人，只是一只狗。所以没有必要。与这只狗见面有失他的尊严。”



然后亚历山大不得不来了。据记载，戴奥真尼斯说：“我听说你将征服整个世界，所以我想，我闭上眼睛想，‘好吧！如果我赢得整个世界，那又怎样呢？”这一直是我的问题：如果我赢得了整个世界，那又怎样呢？”据记载，亚历山大听到这件事后，变得非常难过。



“那又怎样呢？”他对戴奥真尼斯说。“不要说这样的话。你让我很难过。”



戴奥真尼斯说：“但当你赢得整个世界时，你会变得非常悲伤。我该怎么办？我只是在想象，我已经得出结论，这是无用的。你在做出灾难性的的努力。你自己也在努力赢得整个世界——那又怎样呢？”？



如果你成功了，那又怎样呢？“



亚历山大从戴奥真尼斯那里回来时非常不安、沮丧、悲伤。他对同伴们说：“这个人非常危险。他粉碎了我的梦想。”他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原谅戴奥真尼斯。他死的那天，他又想起了他，他说：“也许那个人是对的，那又怎样呢？”



因此，接下来的事情是永远记住，无论你在做什么，无论你正在取得什么成就，都要记得问：“如果我成功了，那又怎样？”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或者你只是给了一些人为的意义，只是为了分裂，在你周围制造一种幻觉，让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而一直以来，你其实在浪费生命和精力，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只有一件事值得：如果你能在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依赖的情况下变得快乐：如果你可以独自一人、完全独自一人幸福快乐。



如果你的幸福不需要依赖任何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幸福；否则你会很痛苦，永远都很痛苦。依赖就是痛苦，那些依赖财产的人，那些依赖积累的知识的人，以及那些依赖这个或那个的人，他们正在帮助自己的痛苦变得越来越多。因此，下一点需要记住的是，问问你是否有任何意义，或者你是否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漂浮。你只是在假装这个或那个就是你存在的意义吗？



一个男人曾经来找我。他曾经说过，如果他的儿子考上大学，那就足够了，他会非常高兴。他是一个穷人，一个非常普通的职员，这是他唯一的梦想，他的儿子能上大学。然后儿子考上了大学。



现在儿子成了森林官员。几个月前，儿子在这里，他告诉我，“我每月只有600卢比。我有两个孩子，这是我唯一的梦想，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仅此而已。我正在努力工作。如果他们能接受好的教育，如果我能把我的一个孩子送到国外学习，这就是我所要求的。”



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去世了。这就是他的人生意义，他的目的——让他的孩子受到教育，处于有利地位。现在这个孩子处于有利地位，现在这个孩子也有同样的目的，帮助他的孩子接受教育，处于有利地位。



他会死的，那些孩子会继续做同样的蠢事。



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你在干什么？只是在消磨时间？只是毁灭生命？或者你有一些 让你可以说它使你快乐幸福 的真实的意义？这是第二个考虑因素，会让你变得转向内在。



第三，人类继续遗忘。你老是忘记事情。你昨天很生气，你后悔了。现在你已经忘记了，如果再次给予同样的刺激，你会再次生气。你的一生都是这样：你继续重复同样的事情。



据说，能通过生命学习的人是非常不寻常的——非常罕见。



真的，没人会学。如果你学会了，那么你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两次。但你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同样的事情。相反，你犯的越多，你就越容易犯。你一次又一次地生气，一次又一遍地忏悔，但你什么都没学到。如果有刺激，又你会生气，你又会这么做的







第三件事：如果你想向内转，那就学吧！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从中学习。



从中汲取精华。回顾你的生活、精力和时间。



同样的错误，同样的愚蠢，同样的愚昧，一次又一次。



所以你在一个轮子里移动。然而，说你转动轮子是不好的：相反，轮子转动你。从机械角度讲，你会不断地前进。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我们称世界为SANSAR。SANSAR的意思是继续前进的轮子，你只是抓住上面的一些辐条，然后跟着转动。



除非你对这个轮子、这个恶性循环、这个SANSAR有所了解，除非你对它有所了解，否则你不会离开它，跳出它。所以三个词，三个关键词：



死亡：让它成为一种持续的深思熟虑。



意思是：继续在你的生命中寻找它。



学习：通过你的生命来学习，因为没有其他的学习。圣经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你自己的生命不能给你一些东西，那么没有什么能给你。从你自己的生命中学习，从中总结。你对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你在一个轮子里，就跳出来。但要知道你在轮子里，你必须深入理解和学习。这三样东西会帮助你向内转。



现在，技巧：



只需眺望云朵之外的蓝天，宁静。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了这么多——因为这些技巧非常简单，你可以做到，但不会有任何结果。



然后你会说，“这些是什么类型的技术？我们可以做到，它们很简单。只要看看天空，蓝天，超越云层，宁静：一个人就会变得沉默、平静、满足。”



你可以看看云外的蓝天，什么都不会发生。然后你会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巧？Shiva说话不理性，不合理。他说的是任何事情，无论他想到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简单地说，透过云层之外的蓝天，宁静。一个人会变得宁静！”



但如果你还记得：死亡，意义，学习，这项技术将帮助你立即转向。。。只是看，而不是想。天空是无限的；它无处可逃。只要往里面看就行了。没有物体；这就是为什么选择天空。天空不是物体。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它是；在存在论上，天空不是一个物体，因为一个物体开始和结束。你可以绕着一个物体转；你不能绕着天空转。你在天空中，但你不能绕过它。所以你可能是天空的对象，但天空不可能是你的对象。你可以观察它，但你不能观察它，而且观察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它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望向蓝天，继续寻找。对象是无限的，没有边界。不要去想它；不要说它很美。



不要说“多么可爱！”不要欣赏颜色；不要开始思考。如果你开始思考，你就停止了。现在你的眼睛没有进入蓝色，无限的蓝色。只是向前，只是看——不要想。不要造词；它们将成为障碍。



甚至不应该说“蓝天”。不要用言语表达。



应该是只一个纯粹的的真的看望向蓝天。它永远不会结束。你会一直走，一直走，突然之间，因为没有物体，只有真空，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真空，你的感官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感官只有在有物体的情况下才有用。



如果你在看一朵花，那么你在看什么——花就在那里。



天空不在那里。我们所说的天空是什么意思？不存在的东西。天空意味着空间。所有的物体都在天空中，但天空不是一个物体。它只是一个真空，一个物体可以存在的空间。天空本身就是纯粹的空虚。看看这纯粹的空虚。这就是为什么经文上说：云以外。因为云不是天空，它们是漂浮在天空中的物体。你可以看看云，但那无济于事。望着蓝色的天空——不是看星星，不是看月亮，不是看云朵，而是看向无目标、虚空。看向它。










会发生什么？在虚空中，没有任何物体可以被感官抓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感官就变得徒劳。如果你不假思索地看着蓝天，突然你会觉得一切都消失了；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消失中，你会意识到自己。看着这种虚空，你会变得空虚。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他们面前的一切都会被反映出来。我看到你，你很难过，然后一种突然的悲伤进入我的脑海。如果一个悲伤的人进入你的空间，你就会变得悲伤。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了悲伤。你就像一面镜子：悲伤反映在你身上。



有人开怀大笑——突然间，你也感到一阵笑声扑面而来。它已经具有传染性。发生了什么事？你就像一面镜子，你在反射事物。



你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物体，它反映在你身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丑陋的物体——它反映在你身上。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地渗透到你的内心。它成为你意识的一部分。



如果你看着虚空，没有什么可以反射的——或者只有无限的蓝色天空。如果它被反射，如果你感觉到里面的蓝色无限的天空，你会变得宁静，你会找到宁静。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能想象到空虚——天空，蓝色，一切都消失了：就在虚空中——内心的虚空也会被反映出来。



在虚空中，你怎么会担心，怎么会紧张？



在虚空中，思维如何运作？它停止了；它消失了。在思维的消失中——紧张、担忧的头脑，充满了相关、无关的想法——在头脑的消失中，静谧。



还有一件事。虚空，如果被反映出来，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欲望就是紧张。



你渴望，你就会担心。你看着一个美丽的女人，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你看着一座美丽的房子——你想拥有它。你看着一辆美丽的汽车从你身边驶过——你想坐在里面，你想开着它。一种欲望已经到来，伴随着这种欲望，头脑变得担忧：“如何得到它？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它？”头脑变得沮丧、绝望或充满希望，但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



当欲望存在时，你会感到不安。思维破碎成碎片，许多计划、梦想、投射开始了；你疯了。欲望是疯狂的种子。



但虚空不是一个对象；只是虚空。当你看到虚空时，没有欲望产生；它不会出现。你不想拥有空虚，你不想爱空虚，你也不想用它建造一座房子。空？你不能用它做任何事！头脑的所有运动都停止了，没有欲望产生，欲望的不升起，就是静谧。



你变得沉默宁静。一种突如其来的平静在你里面突然发生。你变得像天空。



还有一件事，无论你思考什么，你都会变得像它，你也会变得那样，因为思想可以有无限的形态。无论你想要什么，你的思想都会成形，你就会成为它。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追求财富、黄金、金钱的人，他的思想只会变成一堆财宝，没有别的。摇晃他，你会感觉到里面的卢比——卢比的声音，没有别的。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会变成那样。所以要意识到你正在渴望什么，因为你正在成为那个。



天空是最空虚的东西。它就在你附近，而且不需要任何费用，而且你不必去某个地方——喜马拉雅山或西藏——就能找到天空。他们已经摧毁了一切，技术已经摧毁了所有，但天空仍然存在；你可以使用它。在他们摧毁它之前使用它——某一天他们也会摧毁它。看，深入它。这个看一定是不思考的，记住这一点。然后你会在你里面感受到同样的天空，同样的维度，同样的空间，同样的蓝与空。



这就是为什么Shiva说，SIMPLY。



只需眺望云朵之外的蓝天，静谧。



下一项技巧：





倾听，當最終的神祕教誨已然传递。雙眼凝神，絲毫不眨，瞬間成為絕對地自由。



在传授终极神秘教诲的同时倾听。这是一个秘密的方法。在这个秘传的谭崔中，师傅秘密地给你传授教义，秘密地传授教诲——或者秘密地传授咒语。当弟子准备好了，那么咒语，或至高的秘密，将被传授，私下传达给他。只是在他耳边耳语。这种技巧与窃窃私语有关。在传授终极神秘教学的同时倾听。



当师傅确定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他自己经历的秘密可以传达，当他可以对你说一些无法言说的话的时候，就必须使用这种技巧。眼睛静止不眨眼，立刻变得完全自由了。当师傅在你们耳边把他的秘密告诉你，悄悄地说出来时，让你们的眼睛完全静止：眼睛不动。这意味着头脑会平静，无念。



不要眨眼——哪怕是轻微的动作，因为这表示内心的不安。



只是变成一只空耳朵，里面没有动静。意识只是等待着被灌输，只是开放的、接受的、被动的。。。本身没有任何活动。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当你完全空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只是等待。。。不要等待某件事，因为那样它就会变成思考，不是等待某件事情，而是等待；当静态的瞬间发生时；当一切都停止了，时间就不流动了，思想就完全空虚了——变得无念。



师傅只有在无念的情况下才能传授。



他不会给出很长的发言：他只会给出一两个或三个词。在这种沉默中，这一两个或三个词会渗透到你的核心，渗透到你内在的中心，它们会成为那里的种子。在这种被动的意识中，在这种沉默中，立刻变得绝对自由。



一个人只有从思想中解放，才能获得自由；没有其他自由。



从思想中解放是唯一的自由。思想是束缚，是奴役。所以一个弟子必须和他的师傅一起等待合适的时机，他会召唤他并传授。他不应该问，因为问意味着欲望。他不是期望，因为期望意味着条件、欲望和思想。他只是在等待。当他准备好了，当他的等待变得完全时，师傅可以做任何事情。



有时候师傅可以做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事情就会发生。通常，即使Shiva继续谈论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因为没有准备。你可以把种子扔在石头上，但什么都不会发生。错不在种子。你可以在淡季播种，但什么都不会发生。过错不在种子。需要合适的季节，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土壤。只有这样，种子才会变得有活力并发生变化。



所以有时候很琐碎的事情也会起作用。例如，临济只是坐在主人的阳台上——在师傅的走廊上，他开悟了，师傅出来只是笑。他看着临济，哈哈大笑。临济哈哈大笑，鞠了一躬就走了。可是他在那里等了六年，那廊就是他六年的居所。



师傅会日复一日，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来，他甚至都不看他一眼。临济在那里等着。两年后，他第一次看着他。又过了两年，他第一次拍了拍他。临济等了又等，过了六年，突然有一天，他走了出来，眼睛盯着临济的眼睛，临济一定做到了这一点：当终极神秘教诲已然传递，倾听，双眼凝神，丝毫不眨，瞬间成为绝对的自由。



师傅看了看，用笑声作为媒介。他是一位伟大的师傅。真的，不需要言语，只需要笑声。突然传来阵阵笑声，临济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他鞠了一躬，大笑着离开了，并告诉所有人，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被解放了，自由了。他已经不在了：这就是解放的意义。



临济过去常讲事情的经过。他等了六年。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一个耐心的等待。他只是在阳台上等着，师傅每天都会来。他会等待合适的时机——当他准备好的时候，师傅就会做点什么。只要等待六年，你就会陷入冥想。你能做什么？他可能会想几天旧的东西，但如果你不每天都给思想喂新的食物，它就会停止。









你能在同一件事上反复咀嚼多久？



他可能一直在思考过去的事情，渐渐地，因为没有新的刺激，思考停止了。他不允许读书，不允许说话，不允许移动和会见任何人。他只是被允许满足基本的身体需求，在走廊上等待。



他默默地等待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夏天来了又过，冬天来了又过去，雨来了又过去：他一定忘记了时间。他一定忘了他在那里呆了多少天了。然后有一天，师傅突然出现了，他深深地看着自己的眼睛。临济的眼睛一定是突然变得静止不动了。



这是一个瞬间；为此浪费了六年时间。他的眼睛没有动，因为只要动一下，他就可能错过。一切都变得沉默了——然后突然传来了喧闹的笑声：师傅开始疯狂地大笑。



那笑声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它一定已经到达了。



当临济被问到：“你怎么了？”他说：“当我的师傅笑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笑话。在他的笑声中，这是一个信息：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笑话，只是一场戏剧。一种严肃感消失了。如果整个世界只是一个玩笑，谁会被束缚？谁需要自由？”临济说，“根本没有束缚。我想我被束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获得自由，然后突然师傅笑了，束缚就消失了。”



有时这种事情也会发生；你永远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可能的。有很多禅宗故事。。。一位禅师意识到铜锣被敲了。就在他听到铜锣被敲的时候，那声音，他体内有什么东西碎了。一位禅宗尼姑在提着两桶水的时候觉悟了。突然竹子断了，瓦罐掉了下来。那声音，破罐子的声音，还有从罐子里流出的水，她开悟了。



发生了什么？你可以打碎很多罐子，但什么都不会发生。一个恰当的时机已经到来。她回来了。她的师傅说：“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这个秘密，所以去洗个澡吧，给我拿两桶水。我也要洗个澡，然后就把你一直在等待的秘密告诉你。”



她一定是欣喜若狂——那一刻已经到来了。她洗了个澡，装满了水罐，然后把它们带了回来。



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就在她从河边到道场的路上经过的时候，突然竹子断了。当她回来时，师傅正在等着她，他看着她说：“现在没有必要了，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要传达的。你已经得到了。”



那个老尼姑常说：“竹子折断了，我身上也有东西折断了。那些水桶掉了下来，那些罐子碎了，我看到我的身体也碎了。我看着月亮。一切都安静了，平静了，我变得安静了。从那一刻起，我已经不在了。”这就是解放，自由的含义。






下一项技术：



在一口深井的边缘，持续看进它的深处，直到——奇妙。



技术相似，只是略有不同。在一口深井的边缘，持续地看进它的深处，直到——奇妙。往深井里看。井会反映在你身上。完全忘记思考；完全停止思考。继续往下看吧。现在他们说思想有自己的深度，就像一口井。现在在西方，他们正在发展深度心理学。他们说思想不只是表面。这只是一个开始；有深度——很多深度，隐藏的深度。



不假思索地往井里看。深度将反映在你身上，井将成为内在深度的外在象征。继续深入，直到你感到惊奇。



在此之前不要停下。继续看，继续看，一直看，日复一日，一个月又一个月。只要去一口井，看得很深，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冥想。只需冥想深度，与之融为一体。



继续冥想；总有一天你的思想不会在那里。它随时可能发生。



突然间，你会觉得你的内在有同样的井，同样的深度。然后你会有一种奇怪的、非常奇怪的感觉：你会感到充满了惊奇。



庄子和他的师傅老子正在过桥。据说老子曾对庄子说：“你留在这儿吧。从这座桥往下看，直到河水停止，桥开始流动。然后你来找我。”河水在流动；这座桥永远不会流。但是庄子被赋予了这种冥想——在这座桥上等待。据说他在桥上搭了一间小屋，一直呆在那里。几个月过去了。。。他只是坐在桥上，低头看着河水停止流动的那一刻。然后他会去找师傅。



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河水停止了，桥开始流动。



这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思想完全停止，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实际上，这是思想的固定性，它说河流是流动的，桥梁是静止的。这只是相对的——只是相对的！



爱因斯坦说过，物理学也说过，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乘坐的是一列火车，一列快火车。会发生什么？树木流过，它们跑过。如果火车真的很平稳，你没有感觉到火车在运行，你只是透过窗户看，树木在移动，而不是火车。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在太空中有两列火车在运行，或者两艘宇宙飞船以相同的速度并排运行，你将无法感觉到它们在移动。你可以感觉到火车在移动，是因为你看到了旁边静止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没有——例如，如果树木也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你会感到静止。或者当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经过时，你的速度会加倍。



你觉得你的火车变快了。



它并没有变得更快。这是同一列火车，速度相同，但相反方向的火车会给你双倍速度的感觉。如果速度是相对的，那么认为河流在流动，桥梁是静止的只是头脑的一种固定。



不断地冥想、冥想、冥想，庄子意识到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条河是流动的，因为你认为这座桥是静止的。这座桥也在往下流。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静止的。原子在移动，电子在移动；这座桥是一个内在的恒定运动。一切都在流动；桥也在流动。


庄子一定对这座桥的原子结构略知一二。现在他们说这堵看起来静止的墙不是静止的。运动是存在的，每个电子都在运动，但运动太快了，你看不见它。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它是静止的。



如果这个风扇继续以更快的速度转动，越来越快，你将无法看到它的扇叶，它们之间的空间。你将看不到这个。如果它以光速移动，你会看到一个静止的圆盘。没有什么东西会在里面移动，因为眼睛无法捕捉到快速的移动。



所以庄子一定对这座桥的原子结构略知一二。他等了又等，固执己见的心就这样消失了。然后他看到桥在流动，流动的速度如此之快，与之相比，这条河只是静止的。他跑到老子面前，老子说：“好吧！现在不要问我。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发生了什么？无念发生了。



在这项技巧中，在一口深井的边缘，持续看进深处，直到——惊奇。当你感到充满了惊奇，当神秘降临到你身上，当头思想不在，只剩下神秘——一个神秘的环境——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自己。


另一种技巧：






看着某个物体，看著某件事物，然後從它上面慢慢撤回你的视线，再從它那裡慢慢撤回你的念头。然后……



看一些物体。看着一朵花，但要记住Look的意思。看



不要思考。我不需要重复。永远记住，看的意思是：看，不要想。



如果你想，那不是一个看；那么你污染了一切。它一定是一个纯粹的看，一个简单的看。



看一些物体。看一朵花，一朵玫瑰花。然后慢慢地把你的视线从它身上撤回——非常缓慢。花儿就在那儿——先看它。放下思绪；继续看。当你觉得现在没有思想，只是花在你的脑海里，没有其他，现在稍微移开你的眼睛。渐渐地，花朵退了，失去了焦点，但图像将与你同在。物体会失去焦点；你会把目光移开的。图像，外在的花朵已经不在了，但它被反射了——反射在你的意识之镜中。它会在那里！然后慢慢地把你的视线从它中撤回，然后慢慢地将你的思想从它中撤回。



因此，首先，退出外部对象。然后，只剩下内心的意象——关于玫瑰花的思想。现在也撤回这个想法。第二部分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第一部分完全按照所说的那样做，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首先把你的思想从物体，你的视觉中撤离。然后闭上眼睛，就像你从物体上移开了视线一样，把自己从图像中移开。



收回自己；变得漠不关心。不要在内在看它，只觉得你已经离开了它。很快，图像也会消失。



首先对象消失，然后图像消失。当图像消失时，Shiva说，然后……。然后就只剩完全的孤独。在那孤独中，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来到中心，一个人被抛向最初的源头。



这是一个很好的冥想——你可以做到。拿任何物体，但让物体每天都保持不变，这样在内在就会产生同样的图像，你就可以从同样的图像中解脱出来。寺庙中的图像被用于这项技术。现在图像还存在，但技术已经丢失。你去寺庙——这就是要做的技巧。看看马哈维亚或佛陀、罗摩或奎师那或任何其他人的雕像。看着雕像，全神贯注；集中整个思想，使雕像成为内在的图像。然后闭上眼睛。把你的眼睛从雕像上移开，然后闭上。然后移除图像，将其完全擦除。



那么你就在那里，在你完全的孤独，在你的完全的纯粹，在你彻底的纯真。



领会这就是自由，领会这就是真理。



结束




=======================================================



第24章：怀疑或信任，生或死；不同道路的基础



第一个问题：



问题1我觉得我既不是完全是情感型的，也不是理智型的。我是个混合体。我应该交替使用两种不同的技术吗？请引导。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事情都需要理解。第一：当你觉得自己既不是理智型也不是情感型时，要清楚自己属于智力型，因为困惑是其中的一部分。情感型永远不会困惑。一个属于情感型的人不会感到这样的困惑。



情感总是完整的，理智总是支离破碎、分裂、混乱的。



这就是理智的本质。为什么？因为理智取决于怀疑，情感取决于信任。无论怀疑在哪里，分歧都会存在，而怀疑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怎么可能呢？怀疑的本质就是怀疑。它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你不能完全怀疑一件事。如果你完全怀疑一件事，它就会变成相信。



怀疑总是困惑的，基本上，当你怀疑的时候，你也会怀疑你的怀疑。



你不能确定。怀疑的心甚至不能确定怀疑。因此，混乱的层次将存在，每一层都将建立在另一层怀疑和混乱的基础上。



理智型的人总是有这种感觉。那种感觉永远存在，“我不在任何地方，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或者“有时我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这个，有时那个。”



但情感型的人对自己很放心。因为信任是基础，情感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整体的、个体的。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属于什么类型，那么就要清楚你属于理智类型。然后练习适合理智型的技巧。如果你没有感到任何困惑，那么你只属于情绪型，感觉型。



例如，罗摩克里希纳：他是一个情感型的。你不能在他身上制造怀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当基本上怀疑已经存在，怀疑才能产生。



没有人会在你身上制造怀疑，如果它还没有隐藏在那里的话。其他人只能帮助它走出来，他们无法创造它。信任也无法创造。其他人也可以帮助显现出来。



你的基本类型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了解你的基本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正在做一些不适合你的事情，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你会因为错误的努力而变得越来越困惑。怀疑和信任都不能在你身上产生。你已经有了这个或那个的种子。如果你有疑问，那么最好不要考虑信任，因为这将是一种欺骗和虚伪。如果你有怀疑，不要害怕——即使怀疑也能带来神性。你必须使用它。



我会重复一遍，即使是怀疑也会导致神圣——因为如果你的怀疑能摧毁神圣，那么它比神圣更强大。



即使怀疑也可以被利用，它可以成为一种技巧。但不要欺骗。有些人一直在教导你，如果你心存疑虑，你就永远无法接近神。那该怎么办呢？然后你必须把它压在下面，压制它，隐藏它，制造一种虚假的信念。但那只是表面上的，它永远不会触及你的灵魂。在内心深处，你仍将心存疑虑，而信仰的表象仅仅被创建在表面上。







这就是相信和信任的区别。相信总是错误的。信任是一种品质；相信是一个概念。信任是你心灵的品质；相信是后天习得的。因此，那些有怀疑和恐惧的人，他们坚持相信；他们说“我相信”，但他们没有信任。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的疑虑。他们总是害怕。如果你触摸、批评他们的信仰，他们会立刻生气。为什么？为什么是愤怒，这种愤怒？他们没有被你激怒，他们被你帮助他们提出的自己的怀疑激怒了。如果一个有信任的人在那里，你可以批评他，他不会生气，因为你不能破坏信任。



罗摩克里希纳是一种类型，还有柴坦尼亚和蜜拉——它们是情感类型。孟加拉最美丽的心灵之一，凯沙夫·钱德拉去见罗摩克里希纳。他不仅去见他，还要去击败他，因为罗摩克里希纳只是一个文盲，根本不是学者。



凯沙夫·钱德拉是印度土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敏锐、最有逻辑的知识分子之一。罗摩克里希纳肯定会被击败。当凯沙夫·钱德拉来的时候，加尔各答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达克希内什瓦尔，只为看到罗摩克里希纳被击败。凯沙夫·钱德拉开始争论，但他一定感到非常尴尬，因为罗摩克里希纳非常喜欢他的争论——事实上，太喜欢了。



当他提出一些反对上帝的论点时，罗摩克里希纳就会开始跳跃、跳舞。



他感到非常尴尬，所以他说：“你在做什么？你必须回答我的论点。”据记载，罗摩克里希纳曾说过：“我见到你，我的信仰得到了加强。没有上帝，这样的智慧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种情感型的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我预测，”罗摩克里希纳说，“你迟早会成为一个比我更伟大的奉献者，因为你有更伟大的头脑。有这样的头脑，你怎么能与神抗争？有这样敏锐的头脑？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傻瓜，白痴，也已经达到了。”。



你怎么能不达成？“



他没有生气，也没有争论，但他打败了凯沙夫·钱德拉。Keshav Chandra对他行顶礼，他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让争论徒劳的有神论者。看着你的眼睛，看着你和你对我的行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神圣是可能的。你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证据。”



罗摩克里希纳成为了证明。



理智型的人必须克服怀疑。不要强迫自己有任何信仰；那将是自欺欺人。你不能欺骗任何人，你只能欺骗自己。不要强迫；真实。如果怀疑是你的天性，那么就通过怀疑来前进。尽可能多地怀疑，不要选择任何基于信任的技巧——这不适合你。选择一些科学实验性的技术。没必要信任。



有两种类型的方法。一个是实验性的。你没有被告知要相信，你被告知要去做，结果就是信仰，信仰。科学家无法相信。



他可以提出一个假设进行研究和实验，如果实验结果正确，如果实验证明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就会得出结论。



信仰是通过实验获得的。因此，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技巧中，有一些技巧不需要你有任何信仰。这就是为什么马哈维亚，佛，他们是理智型的，就像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和柴坦尼亚Chaitanya是情感型的一样。正因为如此，佛说没有必要相信上帝；没有上帝。他说：“照我说的做，不要相信我。试着听我说的，如果你的经验证明是对的，那么你就可以相信。”



佛说：“不要相信我，不要相信我说的话。



不要因为我说了什么就相信它。尝试它，经历它，直到你得出自己的结论。你自己的经历将成为你的信仰。“



马哈维亚说：“不需要相信任何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师傅。只要掌握技巧就行了。”







科学从来不说要相信。它说，做实验，去实验室。这是理智型的。在做实验之前不要尝试信。你不能尝试——你会伪造一切。对自己真实一点。保持真实。



有时，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会因为发现了自己的真相而达到神性。马哈维亚是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上帝。佛是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任何上帝。于是，一个奇迹发生在佛身上。据说他是最不敬神的人，也是最像神的人。两者都是，无神和像神。他非常聪明，但他从不欺骗自己，所以他一直在做实验。连续六年，他一直在做这个实验和那个实验，他不相信。除非某件事被经验证明是真的，否则他不会相信。所以他会做一些事情，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他就会离开。



一天，他到达了。只是通过怀疑，怀疑，试验，一个又一个观点来了。。。到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时候。



没有任何对象，怀疑就消失了。现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怀疑一切，甚至怀疑都成了徒劳。疑虑消失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意识到怀疑不是真的：相反，怀疑者是，你不能怀疑怀疑者。怀疑者会说：“不，这是不对的。”



这可能是不对的，可能是对的，但谁在说这是不对的或这是对的？这句话的来源是对的，是真的。你可以说没有上帝，但你不能说“我不在”，因为当你说“我不在”的那一刻，你就接受了自己。谁在发表这一声明？你不能在不承认自己的同时否定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要否认，你也必须在场。你不能对敲门的客人说“我不在家”。你怎么能这么说？这太荒谬了，因为你说“我不在家”，就证明你在家里。



佛怀疑一切，但他不能怀疑自己。当一切都被怀疑并变得毫无用处时，他最终陷入了困境。在那里，怀疑是不可能的，所以怀疑就消失了。突然间，他被自己的现实所唤醒，被自己的意识之源，意识的根基所唤醒。所以他是无神的，但他变的像神。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这么像神的人从来没有走过路，但他的天性是智慧的。



这两种技术都在这儿。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困惑、怀疑，不要尝试信任技巧，它们不适合你。并非每种技术都适合每个人。如果你有信任，就没有必要尝试任何其他方法——没有必要！如果你有信任，那么尝试那些需要信任作为前提的方法。但要真实；这是基本的。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不断地记住。



欺骗很容易——欺骗很容易，因为我们模仿。你可能会在不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的情况下开始模仿罗摩克里希纳。如果你模仿，你就是一个模仿者；你不会有什么真实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模仿佛。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因为我们生来就信奉宗教。正因为如此，许多荒谬的事仍在继续。你不能出生在一个宗教中：你必须做出选择。宗教与血液、骨骼、出生无关——什么都没有！



有人出生在佛教徒的环境里。他可能是一个情感型的人，但社会环境会让他追随佛。那么他的一生都将付诸东流。如果一个人天生是理智型的。他可能出生于一个伊斯兰教家庭，也可能出生于虔诚崇拜的传统里。他的生命也将被浪费，他将变得虚伪。世界本来是不信教的，因为宗教愚蠢地与出生联系在一起。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必须有意识地选择，因为首先你必须了解你的类型，然后你必须选择。



当我们允许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宗教、方法、技巧和道路的那一天，世界将是深深的宗教。



但宗教已经成为组织性的，政治上的组织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们就把宗教强加给他，让他成为一种宗教。父母担心他可能会转到另一个组织。在他清醒之前，他必须被毁灭、致残、强迫。在他变得有意识并能够思考事物之前，他的思想必须受到限制，这样他就不能自由思考。你不能自由思考，因为你所想的一切都是被处理过的。



我在读伯特兰·罗素的书。他说：“从理智上讲，我认为佛比耶稣更伟大。但在我内心深处，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比佛更伟大。最多，如果我强迫自己，我会把它们平行、平等。从理智上来说，我觉得佛是一个巨人。在他面前，耶稣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罗素本身就是理智型的，所以佛对他有吸引力。耶稣没有吸引力。但人们的思想已经适应了基督教。这不是事实，因为这些比较毫无意义，它们只是展示了伯特兰·罗素的一些东西——既不是关于佛，也不是关于耶稣，因为不可能进行比较。对于一个情感型的人来说，耶稣看起来会比佛陀更伟大。



但如果他是佛教徒，如果他生来就是佛教徒，那就很难了。如果他认为有人比佛祖更伟大，他自己的头脑就会感到不安。这很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你认为什么，观念已经被灌输给了你——它已经被灌输了。



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信息已经输入，评估已经输入。你已经基于一些非感官的概念和传统。你不能轻易把它们扔掉；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只是一个词。很少有人会信教，因为很少有人能反抗自己的条件。只有革命的头脑才能变得虔诚——一种能够看到一件事，看到它的事实，然后决定该做什么的头脑。



但要感受你的类型，试着感受你的风格。这并不难。第一件事：如果你感到困惑，你就是理智型的。如果你感到确定、信任，那么就采用不同的技巧，把信任作为一件基本的事情。其次，记住，永远不要同时使用这两种技术。那会让你更加困惑。没有什么错；两者都是对的；罗摩克里希纳是对的，佛祖是对的。记住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可以引导你走向真理——许多道路。没有垄断。即使是矛盾的道路，绝对矛盾的道路也会把你引向同一点。



没有“一条”路。相反，如果你深入并意识到，你就会知道，有多少条路就有多少条，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从他自己站着的地方出发。



他不能走现成的路。基本上，你通过你的运动来创造你的道路。



那里已经没有现成的道路，也没有现成的高速公路。



但每一种宗教都试图强迫你这样一种想法，即道路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走过它。这是错误的。这种内在的探索更像是天空而不是大地。



一只鸟在飞翔：它不会在天空中留下脚印。天空将保持真空。



那只鸟飞了，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没有一只鸟能跟随他的脚印；天空总是空荡荡的。另一只鸟，任何必须飞翔的鸟，都会创造自己的道路。



意识就像天空，而不是大地。马哈维亚移动，佛移动，蜜拉移动，默罕默德移动。。。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你可以看到他的成就，但当他们行动的那一刻，道路就消失了。你跟不上，无能为力，

你不能模仿。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首先考虑你的类型，然后选择方法。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许多是针对智力类型的，许多是用于情感类型的。但不要认为你是一个混合型，你必须遵循两者。这会造成更多的困惑，你会被深深地分裂，甚至可能发疯、精神分裂；你可能会变得分裂。不要那样做。






第二个问题：



问题2知道死亡是确定的，你昨天说。



似乎佛的方法是否定生命的。



但是Tantra的方法是肯定生命的，而不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死亡取向怎么能用在Tantra身上呢？



佛并不是真正否定生命的。他看起来是这样的：他看起来是消极的，因为他关注死亡。在我们看来，他似乎爱上了死亡，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他爱上了永生。为了找到不死的生命，他专注于死亡。死亡不是他的爱，他必须专注于死亡，只是为了找到超越死亡的东西。佛说，如果除了死亡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生命就是徒劳的——但只有这样，生命才是徒劳的。他从不说生命是徒劳的。他说，如果没有什么能超越死亡，那么生命就是徒劳的。他说，你的生命是徒劳的，因为你的生命并没有超越死亡。无论你认为你的生命是什么，都只是死亡的一部分。你被那个愚弄了。



你认为这是生命，而它只不过是即将到来的死亡。



一个人出生了，他正在走向死亡。无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他取得什么成就，拥有什么，都无济于事：他正在走向死亡。这种所谓的生命正在走向死亡。我们怎么能称之为生命？这是佛的问题。一个走向死亡的生命，如何称之为生命？生命不可避免地暗示着死亡，它只是隐藏的死亡，而不是生命；这是逐渐死亡。渐渐地，你快要死了，你继续认为你还在活着。



现在你觉得自己还活着，但你正在死去。每时每刻，你都在失去生命，也在走向死亡。佛陀说，一棵树以其果实为人所知，所以你的生命之树不能被称为生命，因为死亡就是果实。一棵树因其果实而闻名，如果你的生命之树上只有死亡的果实，那么你就被这棵树欺骗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一棵树结出了一个特定的果实，这表明这个特定的果实是这棵树的种子；否则那个特定的果实就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因此，如果生命结出死亡的果实，那么死亡一定是种子。



让我们理解这一点。你出生了，你认为出生是开始，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次出生之前，你在另一个生命中死去。死亡是这一出生的种子，然后，死亡将再次成为果实。那果实将成为下一个孩子的种子。



出生导致死亡，死亡先于出生。因此，如果你想看到生命的真实面貌，它的两端都是死亡。死亡是开始，死亡又是结束，而生命只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幻觉。在两次死亡之间，你感觉自己还活着；连接一个死亡与另一个死亡的段落，你称之为生命。佛说这不是生命。这种生命是痛苦的。这生命就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他出现在我们这些深受生命催眠的人面前，

痴迷于以任何方式活着，就像否定生命一样。



对我们来说，活下去着似乎就是去终点



我们太害怕死亡了，以至于佛爱上了死亡，这看起来很不正常。他似乎有自杀倾向。这就是许多人批评佛祖的原因。



阿尔伯特·施韦策批评佛祖是因为他觉得佛祖痴迷于死亡。他不痴迷于死亡：我们痴迷于生命。他只是在分析事物，找出事实。你越深入，你就会发现他是对的。你的生命只是虚假的，虚伪的，能被死亡所取代的，只是一件衣服——里面有死亡。佛关注死亡，因为他说：“如果我能发现死亡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发现生命是什么。如果我能知道死亡和生命，那么我就有可能超越两者，知道超越出生和死亡，超越两者的东西。”他不是消极的，也不是否认生命，但他看起来是这样。


Tantra似乎对生命是肯定的，但这又是我们的解释。既不是佛否定生命，也不是Tantra肯定生命；本质是一样的。佛祖关注死亡，Tantra关注生命。两者都是一体的，所以无论你想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但要走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你也会了解另一种。



佛祖关注的是死亡的终结。Tantra专注于生命的开端。这就是为什么佛似乎太爱死亡，而Tantra似乎太爱性、爱、身体和生命。



最后是死亡，开始是性。因为Tantra专注于开始，性变得非常重要。因此，如何深入了解性是什么，如何揭示爱的奥秘，如何渗透到开始，渗透到种子，这样你就可以超越——这就是Tantra的方法。



佛专注于死亡，他说要深入思考死亡，进入死亡，了解死亡的整个现实。两者都是同一事物的两端。性就是死亡，而死亡是非常性的。这将很难理解。







有许多昆虫第一次性交就死了。第一次性行为，死亡发生。非洲有一种蜘蛛，雄性在交配中死亡。他不能从交配中下来；他只是在雌性身上，然后就死在那里了。第一次交配变成了死亡，这是非常可怕的。射精的那一刻他就死了。事实上，他甚至没有真的死：他仍然在死亡的痛苦中。蜘蛛，雄性蜘蛛，射精的那一刻，死亡开始了，雌性开始吃掉他。他从不下马。雌性开始吃他，当性行为结束时，他已经吃了一半。



性和死亡是如此相互关联。正因为如此，男人开始害怕性。那些想活得更多的人，那些对长寿着迷的人，他们总是害怕性，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的人，BRAHMACHARYA独身主义将被他们崇拜。



还没有人是不朽的，也没有人能成为不朽的，因为你生来就是性。如果你出生于BRAHMACHARYA，那么这是可能的。如果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性，那么，只有你才可能永生。



性已经随着你的出生而进入。无论你是否有性生活都没有区别：你无法逃脱死亡。你的存在是从性开始的，性是死亡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基督徒说耶稣的母亲是处女。



只是为了说他不是凡人，不是普通的凡人，他们说他是圣母所生。“他不是一般的凡人”。。。只是为了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死亡对他没有力量，他们不得不创造这个神话。


这是一个长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他是从性中出生的，那么死亡就会对他产生影响。然后他无法逃脱死亡，就像性一样，死亡也随之而来。所以他们说他的出生来源没有任何性行为；他不是性的副产物。他们说，因为他是一个处女母亲的儿子，他可以再次复活——复活。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不能杀他。他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不是性的副产品。他们不能杀他。如果耶稣真的是从一个处女母亲那里生出来的，那就不可能杀死他。杀了他是不可能的！死亡是不可能的！当开始不在，结局又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不是从一个处女母亲那里出生的，那么死亡将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


因此，必须保持整个神话。如果你说他不是从圣母那里出生的，那么神话的第二部分，复活，就变成了假的。如果你说他复活了，他否认了死亡，逃脱了死亡，死亡不能杀死他，他其实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钉死他的人被欺骗了，他还活着，他还活着，那么你必须保留神话的第一部分。


我不是说支持或反对，我只是说我只是说必须保持整个神话，只保持一部分是不行的。如果性在出生之前就存在，那么死亡也会存在。由于这种深刻的联系，许多时候许多社会都对性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你接受性行为，一定的恐惧仍然存在。


即使你开始性行为，也会有某种恐惧感。没有人允许自己完全放手

在里面。恐惧就在那里，你要保持警惕。你不能完全深入其中；你不能完全放手，因为放手就像死亡。


Tantra不肯定你对生命的看法，佛也不反对真实的生命。Tantra从一个开始开始；佛从结束开始


Tantra比佛祖更科学，因为从一开始就好。你已经出生了；死亡是遥远的。出生已经发生了——你可以更深入地研究——死亡一定会发生。









它仍然在想象中；这对你来说不是现实。当你看到一个人死了，你永远不会看到死亡。你看到有人在死亡，而不是死亡——发生在他内心的过程。你看不见它；它是无形的，是个体的。那个人自己也不能说任何话，因为在经历这个过程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在了。他不能回来，他不能后退一步，说出发生了什么。



所以，任何关于死亡的已知都只是推论。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死亡。除非你能记住你的前世，否则你实际上对死亡一无所知。你已经死了很多次了；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不得不恢复许多关于回忆前世的技巧。因为你这一世的死亡是在未来，你怎么能集中精力呢？你怎么能沉思呢？它还没有发生。它非常模糊，黑暗，未知。你能做什么？你只能想一想，但这种想法也会被借用。你会重复别人说的话。有人说了一些关于死亡的话，你会重复一遍。你怎么能沉思死亡呢？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在死亡，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切入点。你只是一个局外人。



就好像有人在吃甜食。。。你看着他，但你怎么能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什么味道，什么甜味，什么香味？你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看看他的嘴，他的行为，或者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但这都是推断，而不是实际经验。



除非他说了什么，否则你无法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他说的任何话都将是对你的言语，而不是一次经历。佛祖谈到他过去的死，但没有人相信他。如果我告诉你一些关于我过去死亡的事情，在内心深处你不会相信。你怎么能相信呢？你没有任何机会去接触它的现实。你只是在这个出生时被封闭了，而这个生命的死亡还没有到来。它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这还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沉思死亡是很困难的。作为基础，你必须进入前世，你必须挖掘过去的记忆。佛，马哈维亚，他们都使用了JAATI SMARAN的技术——进入前世的技术。只有这样，你才能沉思死亡。



Tantra更科学。它始于生命，始于出生，始于性，这对你来说是事实。



死亡仍然是虚构的。但请记住，两者的结局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寻找永生——永生。要么超越起点，要么超越终点，要么从一个极点跳下，要么从另一个极点上跳下。记住，你只能从一端跳，不能从中间跳。



如果我想跳出这个房间，要么我必须向这边走到边界，要么向那边走到边界。



我不能从房间中间跳出来，因为只有从极端才能跳出来。生命有两个极端——出生和死亡。Tantra从出生开始。它更科学，更真实。你已经在其中了，所以你可以沉思它。性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也可以沉思它：你可以深入其中。



死亡不是事实。需要一个非常罕见的头脑来构思死亡；需要一个非常敏锐的才智来洞察未来。很少有人能像佛陀一样会如此深刻地设想死亡，以至于未来变成现在。


任何有兴趣的人，任何想探索真实生命的人，都可以使用Tantra。但Tantra也使用死亡来帮助你向内移动——不是让你沉思，不是让你跳出它，而是帮助你向内移动。







佛也谈到了出生，只是为了让它成为沉思死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可以用作帮助，但不是中心。Tantra说，如果你能思考死亡，你的生命将有不同的意义、形状和重要性。你的思想将开始在新的维度思考，如果没有死亡，这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生将以死亡告终，死亡是必然，你无法永续生命的那一刻：思想开始超越。



这就是我昨天说的。



如果你只考虑这一生，你的思想就会向外延伸：它会向外延伸，向外延伸，向物体延伸。如果你开始发现死亡无处不在，那么你就不能紧紧抓住身外之物。你的思想会开始向内移动。



就在前几天，一个年轻女孩来找我。她是一个印度女孩，爱上了一个美国男孩。但在她坠入爱河，他们正考虑并计划结婚后，男孩生病了，人们发现并诊断他患有某种无法治愈的癌症。死亡是必然的。他最多可以活两年、三年或四年。男孩试图说服女孩现在不要嫁给他。他说：“死亡是必然的，为什么要和我一起浪费你的生命？”



但他越是坚持——这就是大脑的运作方式——女孩就越是坚定地想嫁给他。这就是思维的运作方式——在悖论中。如果我能代替那个男孩，我会坚持说要结婚；那么那女孩就会逃走了。然后就没有结婚的可能了，那我就不会再害那个女孩浪费生命了。但那男孩坚持说不要嫁给他——出于他的爱，但出于愚蠢的头脑，不知道头脑是如何运作的——她不应该嫁给他。任何人都会这么做。因为他坚持，女孩觉得这是良心问题：她坚持要结婚。



然后他们结婚了。现在，结婚后，女孩总是被死亡包围。



她很伤心；她不能爱这个男孩。为任何人而死都很容易，活着却很难。



死亡很容易。。。成为烈士是件容易的事。成为烈士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件瞬间的事：你可以在一瞬间做到。



如果你爱我，我说“跳出这座楼”，你可以跳下去，因为你觉得你爱我。但如果我说“好吧，现在和我一起生活三十年”，这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



你可以在一瞬间成为烈士。为某人、为某事而死，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为某事而活是最艰巨和最困难的事情。



她成了一名烈士，但现在她不得不在死亡的包围下生活。她不能爱。她看不见丈夫的脸，因为当她看到癌症的那一刻，死亡就在眼前。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她一直处于痛苦之中。



发生了什么事？死亡已成定局。现在生活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一切都完了，变成了死亡。她从美国来就是为了见我。



她想冥想，因为生命乎是徒劳的。生活已经相当于癌症，所以现在她来这里问我，“教我冥想。我如何超越生命？”










除非生命变得徒劳，否则你永远不会考虑超越它。



我告诉她，显然她的婚姻看起来很不幸，但事实可能证明这是非常幸运的。每个人的丈夫都会死，但这还不确定。每个人的妻子都会死，但还不能确定。死亡是确定的，只是日期不确定。谁知道呢，即使是日期也可能是确定的——你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无知是幸福的。如果他们还是无知的话，她本可以爱那个男孩的；显然没有什么错。但是现在爱情变得不可能了，生活变得不可能。



死亡总是在那里，总是在他们两个之间。



所以我问她：“为什么你不爱他，因为他快要死了？要更爱他。”



她说：“我怎么能爱呢？我们总是三个人；隐私已经失去了。我在那里，我丈夫在那里，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死神。没有隐私了。”



死亡太强了；这是无法忍受的。它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Tantra说，如果你能意识到死亡，就把它当作一种向内的转向。没有必要详述死亡，没有必要继续思考它。不要让它成为一种痴迷。只要意识到死亡就在那里，就会帮助你向内移动，冥想。



第三个问题：



问题3：只有将身体带入死亡状态，心智（mind）才能超越和转变吗？



头脑（mind）总是活跃的。



当你在活跃的时候，冥想是不可能的，因为冥想意味着深度的不活动。只有当一切都变得静止、沉默和安静时，你才能认识自己。只有到那时，在那种沉默中，你才会碰巧遇到自己。否则，在活跃中，你太忙于某事或其他事情了，你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你继续忘记自己。不断地，有了这个或那个物体，你就会忘记自己。



活跃意味着与外部事物有联系。你之所以活跃，是因为你与外界有联系，在外界做一些事情。不活动意味着你已经回家；你什么都没做。在希腊语中，休闲被称为schole。



英语单词school来自这个希腊单词；上学意味着休闲。你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能学到一些东西；学习发生在休闲中。如果你很活跃，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无法学习。



学校是为那些能负担得起休闲费用的人开设的。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学校和休闲场所。他们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就世界而言，他们被允许完全不活动。他们从一切世俗活动中解脱出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学习了。



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存在，这种现象是类似的：你必须完全不活跃——完全不活跃，只是存在，什么都不做。



所有的涟漪都必须停止，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蒸发。很简单，你就是。你在！在那一刻，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存在是如此微妙。被一个粗糙的物体占据，从事粗糙的活动，你无法意识到这种微妙的存在。这是一首非常安静的音乐，你的存在。



你充满了噪音，各种各样的噪音都占据着你，以至于你听不到内心那静止的、微小的声音。



停止从事外界噪音和活动。然后，第一次听到了那静止的、微弱的声音；那种无声的声音，那种无声的音乐是可以感受到的。你进入微妙，离开粗糙。活动是粗糙的；不活动是微妙的。你的存在是世界上最微妙的事情。要想感受到这种感觉，你必须停止；你将不得不从任何地方抽离，这样你的整体存在才会出现，你才能遇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技术中都建议让你的身体看起来像死了一样。这意味着像死人一样不活跃。



当你冥想的时候，让你的身体进入死亡。这将是想象的，但即使这样也会有所帮助。不要问想象力有什么帮助。想象力有其自身的功能。例如，现在科学实验已经完成。。。你坐下来，那里有一位医生，他正在观察你的脉搏。在内心，你只是开始生气；你想象自己在打架，愤怒——你的脉搏会更高。



在内心，想象一下你快要死了，你就快要死了。变得沉默，感受死亡的降临。你的脉搏会平息。脉搏率是一个物理的东西，你只是在想象。想象不是虚幻的；它也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能想象，甚至真正的死亡也可能发生。如果你真的能想象，你可以影响物理的事物。










你可能观察到了某种催眠的表现。或者，如果没有，你可以在家里轻松地做到这一点；这并不难，很容易。以你的孩子为媒介。如果孩子是女孩，这比用男孩要好，因为男孩比女孩更怀疑，男孩总是处于战斗的情绪，而不是合作的情绪。男孩意味着——一种打架的情绪。



需要合作。只要告诉孩子放松，然后继续建议，“你正在进入深度恍惚状态，进入深度恍惚，进入深度昏迷状态，睡着了。你的眼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并用单调的声音：“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让你的声音变得单调，好像你也在变得昏昏欲睡。



不到五分钟，孩子就睡着了。这不是一般的睡眠，这是一种催眠的恍惚状态。这基本上与睡眠有质的不同，因为现在孩子只能听到你的声音。他或她什么也听不见。如果别人说话，那孩子就是聋子。



如果你说话——催眠他的人——他仍然能听到。他会听从你的命令。



试着做一些实验。对孩子说：“这是我放在你手里的一块燃烧的热煤。你会被烧伤的。”把任何普通的东西放在孩子手里——一块冷的石头，上面没有热的东西。孩子会立即扔出去，因为大脑认为这是一块燃烧着的热煤，他或她的手会被烧伤。他会扔它，他会尖叫，好像他碰到了什么热的东西。



但奇迹发生了。你会知道他的手真的被烧伤了。发生了什么？不可能被冷石头烧伤，但孩子被烧伤的过程就像手里放着一块燃烧的煤一样。这只是想象。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深入人类思维的人说，想象力和任何东西一样是真实的。想象不仅仅是想象，因为它产生于实际的事实。



做这个实验。。。倒在地上，躺着不动，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身体快要死了。渐渐地，你会感觉到一种沉重感笼罩着你的身体。整个身体将变成一个自重，一个铅重物。告诉自己“即使我想把我的手从原来的位置移开，我也不能移动它。”然后试着把它移开，

而你将无法做到这一点。



现在想象力正在发挥作用。在这种状态下，你觉得身体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你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与活动世界隔绝。这就是为什么建议这样做。你现在可以变得不活跃，因为你已经死了。现在你可以感觉到一切都死了，从你到世界的桥梁也断了。身体就是桥。如果尸体已经死了，你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身体你能做什么吗？没有身体你什么都做不了。



任何活动都是通过身体进行的。头脑可以思考，但不能去做。你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在里面，世界在外面。车死了，桥也断了。在这种身体死亡、桥梁断裂的状态下，你的能量会开始向内移动，因为没有办法向外移动。外面的路是封闭的，所以现在你向内移动。看到自己站在心轮中心；向内看身体的细节。当你第一次从自己的身体里看时，你会感到非常奇怪。



Tantra、瑜伽、阿育吠陀、所有古老的生理学，所有古老的心理学学说，他们的工作都是通过这种内在的冥想技巧来揭示和传播的。现代生理学是通过解剖来了解的，而古代生理学则是通过冥想而不是解剖来了解。现在有一个学派，一个由非常前卫的医学思想家组成的学派，他们说，当你解剖一具尸体并了解一些东西时，你就会了解一些已经死亡的东西——从死亡部分推断出的任何东西都与活体无关。



他们可能是对的。如果你把我的血拿出来检查，你就是在检查死血。它不是我体内的同一种血液。从表面上看，它是一样的，但在我体内，它是一个活的过程，一股活的电流，活的，一种机制的一部分，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现在它死了。就好像你把我的眼睛睁开，然后检查一下。当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在他们身后，在他们身上。现在它们都是死石头，你对它们的了解与我的眼睛无关，因为缺少了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我不在那里。



那双眼睛是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素质在于成为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现在他们是独立的，不是任何事情的一部分。图案丢失，带电触点丢失。瑜伽和Tantra的所有传统都说，除非你能了解活体，否则你的知识是虚假的。但是怎样才能认识活体呢？








只有一种方法：你进入自己，并在里面移动以看到身体的细节。通过这些技术揭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有生命的世界。



所以，第一件事：以心轮为中心，环顾四周，移动。会发生两件事。第一：你现在不会感觉到你是身体——你无法感觉到。



你是一个观照，一个观察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有意识、警觉。身体将第一次变成一件衣服；你将与它不同。



第二件事：你会立刻感觉到，“我死不了。”



这看起来很奇怪——使用一种方法，一种想象死亡的方法，到达不死的境界。你会突然知道，“我不会死。”你见过其他人死去。他们怎么了？他们的身体都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推断他们已经死了。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身体都死了你也死不了。



所以身体的死亡不是你的死亡。尸体死了，你继续前行。如果你坚持这项技术，你就可以走出身体，从外面看着你的身体，看着你的身体就在你面前死去。这不是很难。一旦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你将重获新生；你将成为DWIJ-第二次出生。现在新的生命开始了。



我昨天告诉你一位占星家，他答应为我做出生星盘。他还没做完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儿子不得不继续做，但他也很困惑。他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看上去你会在21岁时就死去。每七年你都将面临死亡。”所以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一直担心我的死。每当我七年周期结束时，他们都会感到害怕。他是对的。七岁时，我活了下来，但我对死亡有着深刻的体验——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外祖父的去世。



我如此依恋他，以至于他的死似乎是我自己的死。



我以自己幼稚的方式模仿他的死。我连续三天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像活人一样吃饭喝水，那就是背叛。我太爱他了，他太爱我了，以至于当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被允许去我父母那边。我和外祖父在一起。他说：“等我死了，你才能去。”他住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所以我不能上任何学校，因为那里没有学校。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但后来他去世了。他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在他的存在和他的爱中成长。



当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吃东西是一种背叛。我不想活了。这很幼稚，但通过它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事情。我躺了三天，不肯下床。我说：“现在他死了，我不想活了。”我活了下来，但那三天成了一次死亡的经历。我在某种程度上死了，我意识到——现在我可以讲述了，尽管当时这只是一次模糊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死亡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感觉。



然后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的家人再次对我可能会死感到不安。我活了下来，但后来我又有意识地尝试了一遍。我对他们说：“如果死亡会像占星家所说的那样发生，那么最好做好准备。



为什么要无意识地让死亡来找我？我为什么不去主动会一会它呢？如果我快要死了，那么最好有意识地死去。“



所以我从学校请假七天。我去找我的校长，告诉他：“我要死了。”他说：“你在胡说八道！你是在自杀吗？”？



你要死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占星家预测我每七年就会面临一次死亡的可能性。我告诉他：“我要静修七天，等待死亡。如果死亡来临，最好有意识地迎接它，让它成为一种体验。”



我去了村子外面的一座寺庙。我和牧师商量好了，他不要打扰我。那是一座非常孤独、无人参观的寺庙——古老而破败。从来没有人来过。



于是我告诉他：“我要留在庙里。你只要每天给我一次吃的和喝的，我就整天躺在那里等死。”



我等了七天。那七天变成了一段美好的经历。死亡从未到来，但就我而言，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死。奇妙古怪的感觉发生了。







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最基本的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你就会变得平静和沉默。没有什么能引起任何担忧，因为所有的担忧都与生命有关。生命是一切忧虑的基础。当你总有一天会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担忧呢？



我躺在那里。第三天或第四天，一条蛇进入了寺庙。它就在眼前，我看到了蛇，但没有恐惧。突然我觉得很奇怪。蛇越来越近了，我感到很奇怪。没有恐惧，所以我想，“当死亡来临时，它可能会通过这条蛇，为什么要害怕？等待！”



那条蛇爬过我，然后离开了。恐惧消失了。如果你接受死亡，就没有恐惧。如果你执着于生命，那么每一种恐惧都会存在。



很多次苍蝇绕着我飞来飞去，它们会爬到我身上，爬到我脸上。有时我觉得很恼火，本想把它们甩掉，但后来我想，“有什么用？我迟早会死，然后没有人会在这里保护身体。所以让它们为所欲为吧。”



当我决定让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这种愤怒就消失了。它们仍然在身体上，但我似乎并不担心。他们好像在移动，好像在别人身上爬行。马上就有了一段距离。如果你接受死亡，就会产生一段距离。生命带着所有的担忧、烦恼和一切远离了你。我在某种程度上死了，但我知道那里有一些不死的东西。一旦你完全接受了死亡，你就会意识到它。



然后，在我21岁的时候，我的家人又在担忧。



所以我告诉他们：“为什么还要担忧？不要担忧。现在我不会死的。”



从身体上来说，总有一天我会死的。然而，占星家的这一预测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他让我很早就意识到了死亡。



我可以沉思，并接受它即将到来。



死亡可以用于深度冥想，因为这样你就会变得不活跃。能量从外部世界释放了回来；它可以向内移动。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建议采取类似死亡的姿势。用生命，用死亡，去发现超越两者的东西。



结束



=======================================================



第25章：从文字到纯粹的声音再到存在

经文：

37. DEVI, IMAGINE THE SANSKRITLETTERS IN THESE HONEY-FILLED FOCI OF AWARENESS, FIRST AS LETTERS, THEN MORE SUBTLY AS SOUNDS, THEN AS MOST SUBTLE FEELING. THEN, LEAVING THEM ASIDE, BE FREE.
37.女神啊，想像梵文字母在這些注滿蜂蜜的覺知光點裏，一開始是字體，接著更微妙地是聲音，然後是最精微的感受。到那時，將它們都拋開，成為自由。

38. BATHE IN THE CENTER OF SOUND, AS IN THE CONTINUOUS SOUND OF A WATERFALL. OR, BY PUTTING THE FINGERS IN THE EARS, HEAR THE SOUND OF SOUNDS.
38.沐浴在聲音的中心，如同身在連綿的瀑布聲裡。或者，藉由手指堵住耳朵，聽見聲中之聲。


让-保罗·萨特写了一本自传。他称之为WORDS。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它是每个人的自传——文字，文字，文字。你充满了文字，这个文字的过程持续了一整天，甚至在脑海中。



当你睡着的时候，你仍然充满了文字和思想。



思想只是言语的积累，每个人都过于痴迷于思想。这就是为什么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自己在言语之外，或在言语之后，或在言语之下，或在言语之上，但永远不在言语之中。你不存在于思想中，而存在于思想之下，在思想之后，在思想之上——永远不在思想中。你专注于思想，但你不在那里。



看看吧，你一直专注于思想。由于这种持续的专注，你已经与思想产生了共鸣。你认为你是思想，这是唯一的问题，是基本的问题，除非你意识到你不是思想，否则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将生活在悲惨之中。



这种认同就是痛苦。这就好像一个人对一个影子认同。然后整个生活都变得虚假了。你的整个生命都是错误的，而最基本的错误是你认同了。你以为你是思想：这就是愚痴。你可以让你的思想进化，但这样愚痴不会消失。你可以变得非常聪明，你可以变得很有天赋，你甚至可以成为天才。但是，如果你对思想的认同是存在的，你基本上保持平庸，因为你仍然认同自己是一个虚假的影子。这是怎么发生的？除非你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否则你无法超越它，而所有的冥想技巧都只是超越思想的过程。



冥想技巧不是反对世界，而是反对思想——也不是真正反对思想，而是反对认同。你是如何与思想认同的？



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思想是一种需要——一种巨大的需要，尤其是对人类而言。这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基本区别。人类思考，并将思考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能思考；除此之外，他比任何动物都无助，比任何动物更软弱。



从身体上来说，他是不可能活下来的。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能思考。



因为思考，他成了大地的主人。



如果思想有如此深刻的帮助，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会认为自己就是思想。你对身体没有那么认同。当然，宗教一直在说，“不要认同身体”，但没有人真正认同身体——没有人！你认同于思想，而不是身体，这种对身体的认同并不像对思想的认同那样致命——因为身体更真实。身体是存在的，它与存在有着很深的联系。



思想只是一个影子。



认同思想比认同身体更微妙，但我们认同思想是因为思想对生存有很大帮助——不仅是对动物、对自然，也是对其他人类。如果你有敏锐、聪明的头脑，你会战胜其他人。你会成功，你会变得更富有，因为你会更精明，更狡猾。对付其他人，思想也是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认同——记住这一点。



对抗死亡，对抗疾病，对抗自然，对抗动物，对抗其他人类，思想一直是你的保护，你的安全。思想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就是思想。如果有人说你的身体有病，你不会感到被冒犯，但如果有人说你的思想有病，那么你就会感到被冒犯。



如果你的身体有病，你不会感到被冒犯。为什么？你与身体不认同。



但是，如果你的思想有病，有人说你有心理病、精神病、精神错乱，你会感到被冒犯。现在这是关于你的事情，而不是关于你的身体。



你对身体 就像它是一辆车，是你拥有的东西，但对思想却不是这样。有了思想，你就是思想；有了身体，你就是主人。身体是奴隶——你占有它。



这种思维也在你的存在中造成了分裂，这是我们认同它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你不仅思考外部事物，还思考内部事物。例如，身体有很多本能。你也要考虑你的直觉。你不仅在思考，而且在与自己的本能作斗争，所以内部斗争不断。性是存在的：思想与之抗争，或者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塑造它。



它压制它，扭曲它，试图控制它。



思想也在你里面战斗。这场战斗在你和你的身体之间造成了分裂。事实上，你开始认为身体是一种敌对的东西，而不是朋友，因为身体继续做着思想反对的事情。身体不听思想的话，所以思想会感到被冒犯、被打败。它攻击身体，然后产生分裂。你总是与思想认同，而不是与身体认同。



思想是你的我执。这就是你的“我”。如果身体感觉到性，你可以分开。你可以说：“这是身体，不是我。我反对它。我已经发誓要禁欲，我反对。这是身体；这不是我。”那么你是谁？发誓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你的我执，你反对身体，因为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我执。无论你做什么决定，它都不听。



所有禁欲主义的胡言乱语都是因为这一点而产生的：身体不会倾听。身体就是自然，身体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身体有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无意识的；它根据它们发挥作用。思想试图在身体之上创造自己的法则。然后就产生了冲突。然后思想开始与身体抗争。



然后思想会饿死身体；它会想尽一切办法杀死它。



这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所谓的宗教人士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愤怒。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因为上帝，而是因为身体。以至于寻找上帝成了反对身体的代名词。宗教人士的态度是，“杀死身体，摧毁身体。身体是敌人。”事实上，这不是一种宗教态度，而是最不虔诚的态度之一，因为这是最自大的态度。这就是我执，自我感到被冒犯。



你决定不再生气，然后愤怒就来了：你的自我感到被打败了。



你的决定被无视了，愤怒随之而来。当愤怒来临时，你会觉得这是来自身体。你决定不做爱，性欲就来了：你觉得被冒犯了，所以你试图惩罚身体。禁欲只不过是惩罚——惩罚你自己的身体，迫使它按照我执行事。



这个思想，这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我执，只是你整个存在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试图成为主宰者。这是不可能的，碎片不可能是主宰。它将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生命中会有如此多的挫折感。你永远不可能成功——你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碎片不可能是主宰。整体更大，整体更强大。



这就像一棵树的一根树枝试图控制整棵树，甚至是根部。一根树枝如何控制整棵树，又如何迫使树根跟随它？这是不可能的。不管它怎么想，都是疯了；树枝疯了。它可能会继续思考和做梦，设想某个未来，树会跟随它，但这是不可能的；它将不得不跟着树走。它之所以活着，仅仅是因为树和根。根在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根也是它的来源。



你的思想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控制身体的努力会造成挫折和失败。



整个人类都因此而失败。每个人都在受苦，在冲突中，在痛苦中，在焦虑中，在颤抖中，因为不可能的事情正在被尝试。但自我总是喜欢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可能的对它没有挑战；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个挑战。如果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做到，那么我执就会感觉很好——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你可以尝试去做，但你会浪费你的生命去尝试那些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这种想成为主人的内在的努力，你与思想认同。谁愿意认同为奴隶？谁愿意认同为无念？它是无用的。无念被否定，因为它无法被抓住。有了无念就没有我执；你感觉不到“我”。



试着这样理解：当性压倒你时，你其实不能说“我”。就好像有比你更强大的东西占据了一切——就好像你正处于一股强大的洪流中。你已经不在了；其他东西在驱使你。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反对性的人会说：“性占有了我。”



愤怒占据了你，饥饿占据了你。他们比你更强大，而你只是随波逐流。它很可怕。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那样你就不在了。这是一种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此反对性——这是一种死亡。



那些反对性的人将永远害怕死亡，而那些不反对性并且能够轻松、自发地融入性的人，将永远不会害怕死亡。意识到联系：那些反对性的人永远害怕死亡，那些害怕死亡的人永远反对性。



那些害怕死亡的人总是会创造不朽的理论；他们总是想着死后的生活。那些想长生不老的人总是反对性——这些都是可供选择的。性会让你感到恐惧。恐惧是什么？你已经不在其中了，比你更强大的东西挤占了你。你被扔到船外；你已经不在其中了。



因此，即使是那些不反对性的人，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深入到性当中。他们从不前进；他们总是退缩，试图留在那里，不允许自己，不准备放手。这就是为什么性高潮，如此自然的事情，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变得如此困难。深度性高潮意味着你经历了比你更伟大的事情。你曾经经历过一些你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我执不在了。



我执在努力控制一切，而思想在帮助你。在努力的过程中，你变得与思想认同，而这种认同就是痛苦，它是一个虚假的阴影。思想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工具。你必须使用它，但不要认同它。它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必要的。



使用它！但不要觉得你就是思想，因为一旦你开始感觉到你是思想，你就无法使用它。思想开始使用你。然后你只是随波逐流。



所有的冥想技巧都是为了让你一窥非思想的东西。那么，如何超越它呢？如何离开它，如何看见它哪怕只是一瞬间？



第一种技术：



女神啊，想像梵文字母在这些充满甜蜜的意识焦点，一開始是字體，接著更微妙地是聲音，然後是最精微的感受。到那時，將它們都拋開，成為自由。



语言文字就是声音。思想是按顺序、按逻辑顺序、按特定模式排列的词语。声音是基本的。有了声音，语言文字就产生了，有了语言文字，思想就产生了，有了思想，就有了宗教、哲学和一切。最底层的是声音。



这项技巧是使用反向过程。Shiva说：女神啊，想像梵文字母在这些充满甜蜜的意识焦点，一開始是字體，接著更微妙地是聲音，然後是最精微的感受。然后，把它们都抛开，成为自由。



我们生活在体系之中。要么是印度教徒，要么是穆斯林，要么是基督徒，或者其他什么。我们生活在某种哲学和思想体系中，它们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为它们而死。人可以为文字而死，只为文字而死。如果有人说他相信的概念是谎言，或者有人说罗摩，或者有人说基督或其他什么东西是谎言——然后他们就会打起来，只为一句话，他就可以杀死另一个人。



这个语言文字变得如此重要。这是荒谬的，但这是历史，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行为。



一句话就能在你身上制造如此大的混乱，以至于你准备为此而杀人或死亡。我们生活在哲学和思想体系中。什么是哲学？思想以一种模式有逻辑、有系统地排列。什么是思想？语言我是排列在一个系统中，有意义。什么是文字？声音，人们一致认为它们的意思是这个或那个。所以声音是基本的；它们是思想的基本结构。



哲学是顶峰，但支撑整个结构的砖块是声音。



怎么了？一个声音就是一个声音，它的意义是由我们赋予的，由我们达成一致；否则就没有意义了。意义是由我们投入的，是由我们投射的；否则，“罗摩”只是一个声音，毫无意义。我们赋予它一个意义，然后围绕它创建一个思想体系。然后这个词变得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围绕它制定了一套哲学。然后你可以为它做一些事情，任何事情。你可以为之而死，也可以为它而活。如果有人侮辱“罗摩”这个音，你可能会被激怒。这是什么？只是一个协议，一个“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的法律协议。没有一个词本身意味着什么，它只是一个声音。



这段经文说要按相反的顺序走——倒退。说到声音，那么，比声音更基本的是，一种隐藏的感觉。



必须理解这一点。人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指具有一致含义的声音。但是动物、鸟类使用的声音没有任何语言意义。他们没有任何语言，但他们使用有感觉的声音。一只鸟在唱歌：它有一种“感觉”



意思是，它在指示某种东西。这可能是对伴侣、爱人的呼唤，也可能是对母亲的呼唤，或者孩子可能感到饥饿，或者只是表现出他的痛苦。这是在表达一种感觉。



声音之上有文字、思想、哲学；声音下面是感觉。除非你能放下感觉，否则你就无法放下思想。整个世界充满了声音，只有人类世界充满了文字。即使是不会使用语言的孩子也会使用声音。实际上，整个语言的发展是因为世界各地每个孩子都在使用特定的声音。



例如，在任何语言中，“妈妈”一词都与“妈妈”有某种联系。它可能是“mater”，也可能是“Mutter”，可能是“mata”，也可以是“ma”——任何东西——但在某些地方，它或多或少与所有语言中的“ma”音有关。这个孩子最容易说出“ma”。孩子能说出的第一个声音是“ma”。然后整个结构都是基于这个“ma”的。孩子说出“ma”是因为这是孩子容易说出的第一种声音。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这样。



仅仅因为喉咙和身体的结构，“ma”是最容易发出的声音。



母亲是最亲近的，也是第一个有意义的人。因此，第一个声音与第一个有意义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词中派生出母亲、妈妈、mata、ma，所有其他单词。但当孩子第一次说出“ma”时，他没有语言意义，但有一种感觉。正是因为这种感觉，这个词才与母亲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比声音更基本。










所以这段经文说首先想象梵文字母。其实任何语言都可以。因为Shiva在和帕尔瓦蒂说话，所以他说梵语。你可以使用英语、拉丁语或阿拉伯语，任何语言都可以。梵语没有任何意义，只是Shiva用梵语与帕尔瓦蒂交谈。这并不是说梵语比任何其他语言都优越，任何语言都可以。首先在你的意识中感受到，充满甜蜜的意识焦点里充满了字母：A、B、C、D……任何语言的任何字母。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练习。如果你想这样做，闭上你的眼睛，只需看到你意识里充满了文字。



把意识想象成一块黑板，然后：a，B，C…想象所有的单词，所有的字母。首先把这些想象成字母。就像你写上去一样。



有意识地写下来，看着它。然后，渐渐地，忘记字母“A”，只记住“A”的声音——只记住这个声音。从视觉开始——因为眼睛对我们来说占主导地位。耳朵就不那么占主导地位了。我们以眼睛为中心。同样，原因也是一样的。因为眼睛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帮助我们生存，所以我们的意识90%都在眼睛里。想象自己没有眼睛，你的整个生命都死了——然后剩下一小部分。



所以首先想象一下。向内看字母。字母与耳朵的关系比眼睛更大，因为它们是声音，但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在阅读，在阅读，他们已经与眼睛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们与耳朵有关——它们是声音。从眼睛开始，然后逐渐忘记眼睛。然后从眼睛转移到耳朵。首先把它们想象成字母，然后看到它们，聆听它们更微妙的声音，然后是最微妙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的练习。



当你说“A”时，是什么感觉？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内心的感觉是什么？每当你使用任何声音时，会产生什么类型的感觉？我们感觉太少了，以至于忘记了。当你看到声音时，里面会发生什么？你继续使用它，声音甚至被遗忘了。你继续看。如果我说“A”，你会先看到的。



在你的脑海中，“A”会变得显而易见；你会想象它。当我说“A”时，不要想象它。只需听到“A”的声音，然后去看看你的感觉中心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吗？



Shiva说，从字母到声音，通过字母揭示声音。揭开声音，然后，通过声音也揭开感觉。注意你的感觉。



他们说，人类现在变得非常迟钝；他是地球上最迟钝的动物。



我读到一位诗人，一位德国诗人，他讲述了他童年的一件事。他的父亲是一个爱马的人，所以他家里有很多马，一个大马厩，但他不允许这个孩子去马厩。他很害怕，因为孩子很小。但当父亲不在的时候，孩子有时会偷偷溜进他有一个朋友的马厩——一匹马。每当孩子进去的时候，马就会发出一些声音。



诗人写道：“然后我也开始用马发出声音，因为没有语言的可能性。然后，在与马的交流中，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声音——它们的美，它们的感觉。”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已经死了而意识到他。马更有生命力，而且它没有语言。他声音纯正。他充满了他的心，而不是他的思想。因此，这位诗人回忆道：“我第一次意识到声音的美及其意义。



这不是文字和思想的意义，而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意义。如果有其他人在那里，马就不会发出这种声音，所以孩子可以理解马的意思，“不要进来。有人在这里，你父亲会生气的。”。“



当没有人的时候，马会发出意思是“进来。没有人。”的声音。所以诗人记得“这是一个密语，他非常帮助我，那匹马非常帮助我。当我去爱那匹马的时候，他会在喜欢的时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摇头。”。当他不喜欢的时候，他不会那样摇头。当他喜欢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定的事情，他会表达出来。当他没有心情的时候，他不会以特定的方式活动。“








这位诗人说：“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我会去爱那匹马，这种爱是如此之深，我从未与其他人有过如此深厚的感情。然后有一天，当我抚摸他的脖子时，他正兴奋地移动着，享受着它，突然间，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手，我在抚摸，马停了下来。现在他再也不动他的脖子了。”。这位诗人说：“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但没有得到回应，马也不会回答。”。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的手和我自己，我执进入了，沟通就中断了。



我再也无法回忆起与那匹马的交流了。“



发生了什么？那是一种情感交流。当我执来临，言语来临，语言来临，思想来临的那一刻，层次就彻底改变了。现在你在声音上面；你曾经在声音下面，这些声音是感觉，马能理解感觉。而现在他理解不了了，所以通讯中断了。诗人尝试了又尝试——但没有一次努力是成功的，因为即使你的努力也是你自我的努力。



他试图忘记自己的手，但他忘不了。你怎么能忘记？这是不可能的。



你越是试图忘记它，你记住的就越多。所以你不能通过努力忘记任何事情。努力只会更加强调记忆。诗人说：“我被我的手困住了；我无法打动那匹马。我会移到我的手上，然后就没有了移动。能量不会移动到那匹马身上，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马是怎么意识到的？如果我突然开始说其他语言，那么交流就中断了，那么你将无法理解我。如果你不懂这种语言，你会突然停止，因为现在你不懂这门语言。于是，马停了下来。



每个孩子都带着感觉生活。首先是声音，然后这些声音充满了情感。然后是文字，然后是思想，然后是制度，宗教，哲学。



然后一个人离情感的中心越来越远。



这段经文说，回来吧，下来吧——回归到感觉的状态。感觉不是你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你害怕感觉。你不怕讲道理。你总是害怕感觉，因为感觉会让你陷入混乱。你将无法控制。有了理智，控制权就在你身边；有了思想，你就是掌控者。在思想之下，你失去了思想，你无法控制，你无法操纵。感情就在思想的下方，是你和思想之间的纽带。



然后Shiva说，那么，离开他们，成为自由吧。离开感情。



记住，只有当你到达感情的最深处时，你才能离开它们。



你现在不能离开他们。你没有处于感情的最深处，那么你怎么能离开它们呢？首先，你必须离开哲学体系——印度教、基督教、穆罕默德主义——然后你必须离开思想，然后你必须留下文字，然后你不得不留下字母，你必须留下声音，然后你要留下感觉——因为你只能离开存在的东西。你可以离开你所站在的那一步；你不能离开你没有站在的一步。



你站在哲学的脚步上，是最遥远的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持，除非你离开宗教，否则你就不能虔诚。



这段经文，这个技法，做起来很容易。问题不在于情感，而在于言语。你可以离开一种情感，就像你可以脱衣服一样——就像你可以脱掉衣服一样。你可以扔掉你的衣服；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简单地离开感情。但现在你还做不到，如果你试着去做，那就不可能了。所以一步一步的来。






想象一下字母——A、B、C、D——然后把你的着重点从书面字母改为心音。你正在向深处移动，表面被抛在了后面。你正在沉得很深——然后感受通过特定的声音产生的感觉。。



由于这些技术，印度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它可以发现哪些声音与特定的感觉有关。正是因为这门科学，MANTRA得以发展。一个特定的声音与一种特定的感觉有关，而不是其他的。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内心创造了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就会被创造出来。你可以使用任何声音，然后相关的感觉就会在你周围产生。这种声音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人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所以不要只使用任何咒语，那是不好的；这对你来说可能很危险。除非你知道，或者除非给你咒语的人知道，什么特定的声音会产生什么特定的感觉，以及你是否需要这种感觉，否则不要使用任何咒语。



有些咒语被称为死亡咒语。如果你重复它们，你会在特定的时间内死去。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你会死去，因为他们在你身上制造了对死亡的渴望。



弗洛伊德说，人有两种基本本能：性欲——eros——生存的意志，存在的意志，继续的意志，生存的意志。还有thanatos——死亡的意志。有一些特殊的声音，如果你重复它们，你就会有死亡的意愿。那么你只想陷入死亡。有些声音会给你性欲，会给你更多的性欲，会让你更渴望生命。如果你在内心创造了这些声音，那种特殊的感觉会淹没你。有些声音会给你一种平静和沉默的感觉，有些声音会引起愤怒。所以，不要使用任何声音，任何咒语，除非它是由一个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师傅给你的。



当你到达声音下面时，你就会意识到。每种声音都有其对应的感觉。每一个声音都有一种相应的感觉，隐藏在背后。



然后转移到感觉；忘记声音，去感受。这很难解释，但你可以做到。这有技巧。尤其是在禅宗中，有一些技巧。一个特殊的咒语会被赋予一个求道者。如果他在里面做得对，师傅就能从脸上知道。



师傅可以从脸上知道他做得对不对，因为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如果声音被创造出来，那么这种感觉一定会出现，而且会出现在脸上。你不能欺骗师傅。他从你的脸上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多佐是一位伟大的师傅，但当他还是一名弟子时，他自己也非常不安，因为他的师傅是如何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禅师用他的杖移动，他会立刻打你。如果你体内的声音出了问题，他会立即打你。所以多佐问道：“但你怎么知道？你在正确的时刻打了我。你怎么知道的？”



脸表达的是感觉，而不是声音。声音不能用脸来表达，但脸一定会表达感觉。你移动得越深，你的脸就越能灵活地表达，就越有流动性。它立即显示了里面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的这张脸会掉下来，因为这是一个面具——这不是一张脸。



当你向内移动的时候，面具会掉下来，因为它不被需要。面具是为应付他人准备的。



正因为如此，以前傅们坚持要远离尘世。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离开面具；否则其他人会在那里，因为他们，你必须带着面具。你不爱你的妻子或丈夫，但你必须带着一个面具——一张充满爱的脸，一张虚假的充满爱的面孔。



当你走进房子的那一刻，你就布置好了脸：你走进来，开始笑。这不是你的脸。



禅宗师傅们坚持认为，首先要达到本来面目，因为有了本来面目，一切都变得容易。然后师傅就可以简单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开悟从未被宣布过。如果某个求道者获得了开悟，他就不应该向师傅报告他已经获得了开悟，因为师傅只是知道而已。他会告诉弟子。任何弟子都不允许告诉师傅“我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脸会显现，眼睛会显现，动作会显现，走路会显现。无论他做什么，每一个手势都表明他已经成道了。









当你从声音走向情感时，你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狂喜的世界，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你离开了思想。感情还存在；这感觉就是这个文字的意思——你能感觉到它们。你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你只是感觉到他们。当你走到这一步时，你可以跳下去。这是最后一步。现在你站在一个深渊附近；你可以跳。



如果你从感情中跳出来，你就会跳到自己。深渊就是你——不是你的思想，而是你的存在；不是作为积累的过去，而是作为现在，此时此地。



你从思想走向存在，桥梁，纽带，就是感觉。



但是，要找到感情，你必须留下很多东西——言语、声音、整个思想的欺骗。然后，把它们抛开，成为自由吧。



你就是自由。“自由”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获得自由。那么，抛开他们，自由就意味着你就是自由！存在就是自由；思想是束缚。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思想就是SANSAR，就是世界。



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能离开它。如果思想在那里，你将创造另一个世界；种子就在那里。你可以移动到一座山上，一个撤退的地方，但你会随着思想移动；你不能把它留在这里。世界与你同行，你将创造另一个世界。即使在你的静修中，你也会重新开始创造它，因为种子就在那里。你将再次建立关系。它可能与树木有关，也可能与鸟类有关，但你会再次建立关系，再次创造期望，你会继续延申出网，因为种子就在那里。你将再次来到一个世界。



思想就是世界，你不能把思想留在任何地方。只有你向内移动，你才能离开它。所以只有这个向内走才是喜马拉雅山；没有其他喜马拉雅山。如果你在内心从文字到情感，从情感到存在，你就是在远离这个世界。一旦你知道了存在的内在深渊，那么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甚至是地狱。那也没什么区别。



那没什么区别！如果你没有思想，地狱就无法进入你，只有思想，地狱才会进入。思想是通往地狱的门。


抛开它们，成为自由吧。但是不要直接用感觉去尝试，你不会成功的。先用语言文字试试。但是，如果你不离开哲学，不离开思想，你就不会成功。语言文字只是单位——如果你赋予语言文字意义，你就不能离开它们。


要知道语言是人类创造的。它是实用的、必要的，我们赋予声音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如果你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那么你就可以很容易地行动。如果有人说了一些反对《古兰经》或《吠陀经》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能对此一笑而过吗？或者在你内心深处做些什么？你能笑吗？有人在侮辱《薄伽梵歌》，或者有人在说一些贬损奎师那、罗摩或基督的话——你能笑吗？你能看穿这些文字吗？这些只是文字吗？不，你会受伤害。然后就很难脱离语言文字了。


请注意，语言文字只是语言文字——具有一致含义的噪音，而不是其他东西。相信它。事实就是这样！首先变得脱离语言文字。如果有对文字的超越，那么你就可以理解这些只是噪音。



这就像在军队里他们使用数字一样。一名士兵是101号：他可以认同自己是“101”。



如果有人说一些贬损数字101的话，他会感到受到侮辱，他会开始反抗。“101”只是一个数字，但他已经认同了它。



你的名字只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索引号。否则事情会很困难，所以我们给你贴上了标签。这只是一个标签；任何其他标签都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但这不仅仅是你的一个标签，它已经深入了；你的名字已经成为你自我的中心。



所以有些所谓的智者，他们说，“为你的名字而活。要确保你的名字保持纯洁。你的名字必须受到尊重，即使你死了，你的名字也会活着。”而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它只是一个代码。你会死，名字会活着。。。当你自己无法活着时，这个标签将如何活着？



看看语言文字——看看它们的徒劳，它们的无意义，不要依恋任何语言文字。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种技术：



沐浴在声音的中心，如瀑布的连续声音，或将手指放在耳朵里，听到声中之声。



这项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种方法是从坐在任何地方开始。



声音总是存在的。它可能在市场上，也可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度假胜地：



声音就在那里。静静地坐着，伴随着声音，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只要有声音，你就是中心。



所有的声音都来自四面八方。



对于视力，对于眼睛，情况并非如此。视力是线性的。我看到你了——然后有一条线向你走来。声音是圆形的，不是线性的。所以所有的声音都是圆形的，而你是中心。无论你在哪里，你总是声音的中心。对于声音，你永远是上帝，整个宇宙的中心。每一个声音都在绕圈子向你走来，向你移动。



这个技巧说，沐浴在声音的中心。无论你身在何处，如果你在做这项技术，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声音。感觉好像每一个声音都在向你移动，而你是中心。即使是这种以你为中心的感觉也会给你一种深深的平静。整个宇宙变成了圆周，你是中心，一切都在向你移动，向你坠落。



…就像瀑布的连续声音。如果你坐在瀑布边，闭上眼睛，感受周围的声音，从四面八方落在你身上，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中心。为什么强调感觉自己在中心？因为在中心没有声音。中心没有声音，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听到声音；否则你就听不见了。一个声音听不到另一个声音。因为你在你的中心是无声的，你可以听到声音。



中心是绝对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听到声音进入你，向你袭来，穿透你，包围你。



如果你能找到中心在哪里，你内在的场在哪里，每一个声音都在哪里，声音就会突然消失，你就会进入无声。如果你能感觉到一个中心，每个声音都在那里被听到，那么意识就会突然转移。有一刻你会听到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声音，另一刻你的意识会突然转向，你会听到无声，这是生命的中心。



一旦你听到了，那么任何声音都不会打扰你。它来到你身边，但永远不会到达你。它总是向你袭来，但它永远不会到达你。那是一个没有声音进入的点。关键在于你。在市场里做，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市场。它充满了声音，疯狂的声音。但不要开始思考声音——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令人不安，那是非常美丽和和谐的。你不应该考虑声音，你只应该考虑中心。你不应该考虑每一个向你走来的声音——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美的。你只需要记住，你是中心，所有的声音都在向你移动——每一个声音，无论是什么类型。








一开始你会头晕，因为你没有听出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的听觉是选择性的，你的视觉是选择性的。现在科学研究表明，你周围发生的一切，98%没有被听到，只有2%被听到了。否则，如果你百分之百地听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你就会发疯。以前，人们认为感官是门、开口和窗户，让外面进入里面。现在他们说它们不是门，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敞开。相反，他们就像一个守望者，一个审查员，每时每刻都在观察什么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



只有百分之二的事情被允许进入——而你已经对百分之2%感到疯狂了。百分之百，完全开放，一切都开放，每一种感觉都开放，运作，一切都被允许进入，你会发疯的。所以当你尝试这种方法时，在第一步你会感到头晕。不要害怕，继续感受中心——允许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让一切都进来。



放松自己，放松你的岗哨和感官；放松一切，让一切进入你的身体。你变得更加流畅、开放；一切都向你走来，所有的声音都在向你移动。然后随着声音移动，来到你聆听声音的中心。



耳朵听不到声音，耳朵听不见。



耳朵只做一个传输工作，在传输过程中，它们切除了很多对你来说无用的东西。他们选择，他们选择，然后这些梵语声音进入你的身体。现在找出你的中心在哪里。耳朵不是中心，声音你是从内在深处听到的。耳朵只是向您发送选定的声音。你在哪里？



你的中心在哪里？



如果你在处理声音，那么你迟早会感到惊讶——因为中心不在大脑中。它似乎在大脑中，因为你从未听过声音，你只听过单词。对于单词，头部是中心，对于声音，头部不是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人们说人不是通过大脑思考，而是通过腹部思考——因为他们已经研究声音很长时间了。



你在每一座寺庙都看到过铜锣。放置在那里是为了在求道者周围制造声音。有人在冥想，铜锣响了，或者钟声敲响了。铃声一响，似乎就引起了骚动；有人在冥想，而这铃声或铜锣似乎令人不安。在寺庙里，每一个来的游客都会敲锣打铃。有人在那里冥想，这似乎是一种持续的干扰。不是，因为这个人在等这个声音。



所以每个来访者都在帮忙。钟声一次又一次地敲响，声音被创造出来，冥想者再次进入自己。



他看向中心，在那里这个声音很深。铃声响了一声，来访者就这么做了。现在第二个打击将在冥想者的内部，在里面的某个地方。



它在哪里？声音总是打在肚子上，打在肚脐上，从来没有打在头上。如果它打在头上，你可以明白它不是声音，而是文字。那样你就会开始思考那声音了。然后纯度就丧失了。



现在有很多关于在子宫里的孩子的研究。它们也会被声音击中，并对声音做出反应。他们对语言没有反应。他们还没有思想，他们还没有推理能力，他们还不知道语言和社会上商定的习俗。他们不懂语言，但他们能听到声音。每一个声音对孩子的影响都大于对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听不到声音——她听到了语言文字。我们正在制造疯狂、混乱的声音，这些声音正在撞击未出生的孩子。会让他们生来就是疯子；你已经打扰他们太多了。





甚至植物也会受到声音的影响。如果在它们周围创造一些音乐声音，它们会生长得更多；如果周围产生一些混乱的声音，它们就会变小。你可以帮助他们成长。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他们发音。



现在他们说，由于交通噪音——这些噪音不和谐，也不可能和谐——人类正在精神错乱，似乎极限已经到来。



如果它再增加，那么人类就没有希望了。这些声音不断地撞击着你，但如果你仔细想想，它们就会撞击你的头部，而这不是中心：肚脐才是中心。所以不要去想他们。



所有的咒语都是无意义的声音。如果某位大师说“这就是这个咒语的意义”，那么这根本不是咒语。咒语必须是无意义的。它有一些作用，但没有意义。它必须在你内在做一些事情，但它没有意义，因为它必须是你内在的纯净声音。这就是我们发展出咒语AUM的原因。它毫无意义，只是一种纯粹的声音。如果这种纯粹的声音是在你内在产生的，如果你能在内在产生它，那么同样的技术也可以使用。



沐浴在声音的中心，如瀑布的连续声音。或者，把手指放在耳朵里，聆听声中之声。你可以用你的手指或任何强行闭上耳朵的东西来制造声音。然后会听到某种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当耳朵闭上，当耳朵塞住时，你为什么会听到它？



事情发生在美国，一列火车在半夜2点左右经过某个街区。一条新线路开通，火车停止了在旧路线上行驶。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住在旧车站附近的人向警方投诉说，大约凌晨2点左右，有人听到了神秘的声音。报道太多了，必须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两点钟，人们听到奇怪的声音。火车经过时，从来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人们已经习惯了火车。火车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在睡梦中等着听；他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他们在等着，但没有声音。人们听到了声音的缺席，这次缺席是一件新鲜事。他们对此感到不安，无法入睡。



因此，人们第一次明白，如果你一直听到一些东西，但它停止了，你会听到它的消失。所以不要认为你会根本听不到。



你会听到缺席的声音，负片的部分会被听到。如果我看着你，然后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你的负片。如果你看着窗户，然后闭上眼睛，你会看到窗户的负片，负片会很有力，如果你突然看向墙壁，负片就会投射到墙上。你会看到相反的一面。



就像照片有底片一样，声音也有底片。不仅眼睛能看到相反的一面，甚至耳朵也能听到相反的一面。所以当你闭上耳朵时，你会听到相反的声音世界。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突然听到一个新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声音的缺席。



一个缺口出现了。你错过了什么，然后你听到了声音的缺席。



或者，把手指放在耳朵里，聆听声中之声。



这种负片的声音被称为声音中的声音——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声音，而是它的缺失。或者，这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因为它不是由任何东西创造的。



所有声音都是创建的。当你闭上耳朵时听到的声音并不是一种创建的声音。如果整个世界变得完全沉默，那么你也会听到沉默。



据报道，帕斯卡曾说过：“当我想到无限宇宙的那一刻，无限宇宙的沉默让我非常害怕。”这种沉默让他感到害怕，因为声音只在地球上。声音需要氛围。当你走出地球大气层的那一刻，没有任何声音，只有绝对的沉默。如果你完全闭上两只耳朵，你甚至可以在地球上创造这种沉默。那么，虽然你在地球上，但你已经不在了；您已降至声音以下。



宇航员正在接受许多方面的训练，其中一件事就是保持在宁静中。他们必须在无声的房间里接受训练，这样他们才能习惯无声；否则他们会发疯的。他们面临着许多问题，这是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如何远离人类的声音世界。成为单独的。



如果你在森林里迷路了，听到某个词，你可能不知道来源，但你就不那么害怕了。



有人在那里！你并不孤单！在寂静中，你是孤独的。在人群中，如果你完全闭上两只耳朵，然后向内走，你就是独自一人。人群已经消失了，因为通过声音你可以知道其他人在那里。







把手指放在耳朵里，聆听声中之声。这种声音的缺失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体验。它会给你什么？在没有声音的那一刻，你就靠自己了。有了声音，我们就会离开，有了声音我们就会走向别人。试着理解这一点：通过声音我们与他人有联系，我们与他人交流。



因此，即使是盲人，也不会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那样困难。观察一个哑巴：他看起来没有人性。一个盲人看起来从来都不是非人，但一个哑巴看起来却是非人；脸给人一种非人的感觉。哑巴比盲人更困难。盲人的问题是他看不见东西，但他可以交流。他可以成为更大人性的一部分，他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一个家庭的一部分；他可以爱，他可以说话。一个哑巴就像脱离了社会。他不会说话，不会交流，不会表达。



试着想象自己在一个装有空调的玻璃房里，一个隔音的房间里。没有声音可以进入你，你不能尖叫，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来表达自己，声音不会消失。



在玻璃房间里，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在你周围移动，但你既不能和他们说话，也不能和你说话。你会感到绝望的沮丧，整个事情会变成一场噩梦。



一个哑巴总是在做噩梦。没有沟通，他就不是人类的一部分。没有表情他就不能开花。他联系不到任何人，也没有人能联系到他。他和你在一起，远离你，而这差距是不可逾越的。



如果声音是向对方移动的载体，那么无声就成为向自己移动的载体。通过声音，你可以与他人交流；你陷入了自己的深渊，陷入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技术使用无声来移动内部。



变得绝对的聋哑——哪怕只是几分钟——你不能去任何地方，只能去自己。突然间，你会发现你站在里面；不会有任何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练习沉默的原因。在它中，所有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都被打破了。



葛吉夫Gurdjieff过去常常给他的门徒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会坚持不仅不能使用语言，而且不能交流，不能做手势——既不能用眼睛也不能用手。未使用任何通信。沉默意味着没有交流。所以他会强迫这群人住在一所房子里——二十、三十或四十个人住在一间平房里，在一所房子里面——然后他会说，“留在这所房子里，就好像你一个人一样。”。



你不能出去。四十个人会在那里，他会说：“搬进来，像独自一人一样住在房子里。”。没有交流！不要认出另一个是，甚至不要通过眼睛。完全移动，就好像你是唯一一个住在房子里的人一样。“以这种方式生活了三个月，完全是聋哑人，没有交流的可能，就没有搬出去的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但在社会上，那些能多说话的人会变得突出；那些能轻易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会成为领袖——宗教、政治、文学，任何类型那些能够有效沟通的人，他们会成为领导者。为什么？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他们可以接触更多的群众。



你听说过任何一个哑巴成为领导者吗？你可以发现一个盲人成为领导者；没有问题。有时，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因为所有他的眼睛没有做的事情，所有的能量都会转移到他的耳朵上。



但是，一个哑巴不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他不能交流，不能社交。



社会是一种语言。语言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关系的基础。如果你离开语言，你就是孤独的。世界上可能有数百万人，但如果你失去了语言，你就孤独了。



美赫巴巴Meher Baba在沉默中连续呆了四十年。



他在沉默中做什么？其实，你不能在沉默中做任何事情，因为每一个行为都与他人有关。即使在想象中，如果你做了一件事，你也必须想象其他人；你一个人做不到。如果你完全是一个人，行动就变得不可能。甚至连行动的想象力都变得不可能了。表演与他人有关。如果你把语言放在里面，所有的行为都会平息。你在，但你什么都没做。



美赫巴巴Meher Baba会写一张纸条告诉他的门徒，“在这个特定的日子，我要打破沉默”，然后他不会打破沉默。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年，然后他在沉默中去世了。出了什么问题？他为什么要说，“现在，今年，在这一天，在这日期，我要发言？”他为什么要再次推迟？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不信守诺言？






一旦你沉默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不可能再回到声音中。有一条规则，他没有遵守规则，所以他不能回来。有一条规则，一个人不应该保持沉默超过三年。一旦你越过了极限，你就无法回到声音的世界。你可以尝试，但这是不可能的。从声音到沉默很容易，但从沉默到声音却很难。超过三年，许多事情就变得不可能了。该机制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了。



它必须持续使用；一个人最多可以沉默三年。如果超出，这个可以产生声音和单词的机制就不能再使用了，它就死了。



其次，这个人变得如此沉默，独自一人，以至于现在交流将是一种痛苦。然后对某人说话就像对着墙说话，因为一个沉默了这么长时间的人知道你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不管他在说什么，他知道他并没有说他想说的话。整件事都过去了。在如此深沉的沉默之后，他再也无法进入声音的世界。



所以Meher Baba试了又试，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想说些什么，他有一些值得说的话，但回到较低境界的机制和所需的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直到他死，也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



理解这一点会很有帮助：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坚持做相反的事情。保持沉默几个小时，然后说话。不要执着于任何事情——你会更有活力，更动人。



冥想几天，然后突然停下来，做任何能让你紧张的事情。然后再次进行冥想。



继续在对立之间移动，你会更有活力。不要固定。一旦你被固定，你将无法移动到另一极，而移动到另一端的能力意味着生命。如果你不能移动，你就已经死了。这个运动非常好。



Gurdjeeff建议他的弟子要有突然的改变。他会坚持禁食，然后他会说：“现在尽可能多地吃。”然后突然他会说，“继续禁食。”然后他会再次说，“开始吃。”。



或者，把手指放在耳朵里，聆听声中之声。



在一种技巧中，显示了两个相反的方面。沐浴在声音的中心，就像瀑布的连续声音一样——这是一个极端。或者，把手指伸进耳朵，听到声音中的声音——这是另一个极端。



一部分是听到向你中心传来的声音；另一部分是停止所有的声音，感受无声的中心。这两种技巧都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提供的——让你可以从一个移动到另一个。



“或者”不是做这个或那个的选择。是两个都做！这就是为什么两个都是在一个技巧里给出的。先做一个几个月，然后再做另一个几个月。



你会更有活力，你会知道两个极端。如果你能轻易地走向两个极端，你就能永远保持年轻。那些被固定在任何极端的人都会变老并死去。



结束



=======================================================


第二十六章：Tantra：对峰谷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



问题1昨天晚上你讨论了意识对无意识本能的审查和压制，你说无意识本能属于人类进化中的动物遗传。那么，根据属于意识的智慧、辨别力和生活艺术来引导和调节它们难道不好吗？



人是一种动物，但不只是一种动物：他也是。但“更多”不能否定动物，它必须吸收它。人不仅仅是动物，但动物是不能否认的。必须创造性地吸收它。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边，它就在你的根上；你必须创造性地使用它。因此，首先要记住的是不要对你的动物遗产持消极态度。一旦你开始消极思考，你就会对自己造成破坏，因为你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动物。



如果你制造了一个师，你就是在打一场失败的战斗；你不可能赢。你的战斗结果将完全相反，因为99%是动物。只有百分之一的思想是有意识的，而这百分之一无法战胜百分之九十九。它将被击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挫折感，因为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动物打败了。你永远不会成功。你必然会失败，因为百分之一无法战胜百分之九十九。



它甚至不能与百分之九十九分开。



它就像一朵花：它不能与根对抗，也不能与整棵树对抗。



当你反对你的动物遗产时，你是被它喂养的。你因为它而活着。如果你的动物此刻死亡，你会立即死亡。你的思想像一朵花一样存在；你的动物遗产就是整棵树。不要反对——那是自杀。如果你对自己产生分歧，你就永远无法获得任何幸福的东西。



你正在创造一个地狱，而地狱只存在于一个分裂的人格中。分裂的人格是地狱。地狱不是地理上的东西，地狱是心理上的——天堂也是。人格是一个整体，一个单元，没有内在的分裂和冲突，就是天堂。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不要否定。不要分裂自己，不要违背自己，不要变成两个。那里的动物并不是什么坏事。



你身上的动物很有潜力。这是你的过去，也是你的未来，因为其中隐藏着很多。揭开它，发展它，让它成长并超越它，但不要与它斗争。这是Tantra的基本教义之一。



其他传统也存在分歧。他们分裂了你，在你内在制造了一场斗争。Tantra不分裂，它不相信战斗。Tantra是绝对积极的；它不相信否定。



Tantra相信对整个生命说“是”。通过“是”，转化发生，通过“否”，只有扰动——没有转化的可能。你在和谁打架？反对你自己？你怎么能赢？你的主要部分来自动物，所以主要部分会赢。因此，那些战斗的人，他们正在制造自己的失败。如果你想被打败，就战斗吧。如果你想赢，就不要战斗。



胜利需要知识，而不是战斗。战斗是一种微妙的暴力。这很奇怪，但这已经发生了：那些对他人谈论非暴力的人对自己非常暴力。有一些教义和传统说，“不要对任何人施暴”，但就你的内在而言，这些教义是非常暴力的。他们教你对自己施暴，但不要对他人施暴。



所有类型的禁欲主义、弃绝、消极态度、否定生命的哲学都是建立在对自己保持暴力态度的基础上的。他们告诉你要对自己施暴。



Tantra是绝对非暴力的。它说，如果你不能对自己非暴力，你就不可能对其他人非暴力。一个对自己施暴的人，对每个人都会施暴；在他的非暴力行为中，他也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暴力行为。侵略性可能会对你自己不利，但这种侵略性的态度更具破坏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保持你的本性。当你接受自己的遗产，当你接受过去，未来就成为了一个开端。通过接受是一个开端。动物是过去的；它不一定是未来。没有必要反对过去——你也不能反对过去。创造性地使用它。






如何创造性地使用它？第一件事是深刻地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些战斗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把动物性推到后面，把动物性推向昏迷。实际上，本来不需要有任何无意识，但由于压抑，无意识就产生了。你感觉到你会谴责许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但对一个懂得不谴责一切的人；没有必要。他甚至可以用毒药当药，因为他知道。任何东西都可以创造性地使用。因为你不知道，无知中的毒药就是毒药。有了智慧，它就能成为灵丹妙药。


一个与性、愤怒、贪婪、动物性作斗争的人，他会怎么做？他会压制。战斗就是镇压。他会抑制愤怒、性、贪婪、仇恨和嫉妒。他会把所有东西推到地下的某个地方，他会在地面上制造一个虚假的结构。这个结构将是错误的，因为能量没有被转化，能量本可以使它成为真实。结构是假的；在地下，真正的能量被压抑了。


那些真实的能量将永远在那里发挥作用，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你只是坐在一座火山上，火山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喷发。如果真的发生了，你的结构就会动摇。


无论你以宗教、道德、文化的名义建造什么，都是一个架空的虚假结构——只是一个虚假的外表。真正的人躲在地下。所以你的动物就在不远处；你的外壳很肤浅。有人侮辱你，绅士消失了，动物出来了。这绅士只是肤浅的；火山就在附近。任何时候它都可以被带出来，当它出来的时候，你的智慧、道德、宗教，你所谓的凌驾于动物之上的东西，都会消失。当真的显现时，假的就会消失。只有当真实回到地下，虚假才会再次出现。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哪里，你的意识在哪里，道德在哪里？你许下的多次誓言——“现在我不会再生气了”——在哪里？当愤怒来临时，它们都消失了。当愤怒再次转移到它的洞穴，它的地下洞穴时，你开始忏悔。那些虚伪的家伙又聚在一起了。他们开始谈论、谴责和规划未来，在未来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当愤怒来临时，影子就会消失。


你现在的意识只是一个影子。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你可以发誓BRAMACHARYA，禁欲——这对你的性本能没有任何影响。性本能只是转入地下，当它出现时，你的BRAMACHARYA誓言，禁欲誓言，将被证明是由非常虚伪的东西组成的。他们无法面对真实的事物。


这就是两种态度。你可以压抑性——然后你永远不会超越它——或者你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你的性能量。不是对它说不，而是深深地答应了它；不是强迫它进入地下，而是用它在地上建造一个结构。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显然，这会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更容易的道路。


有一个错误的结构更容易，因为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件事：欺骗自己，仅此而已。如果你能欺骗自己，你就能很容易地制造出一个虚假的结构。没有什么会真正改变，但你会继续认为一切都变了。


制造幻觉很容易。制造真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你用真实的能量创造了一些东西，你的结构就不会被打破。如果性在地面之上，那么你可以从中创造一些东西——比如爱。如果性蜕变了，它就变成了爱；如果它被压制，它就会变成仇恨。


如果你压抑性，你就会害怕爱。一个压抑性的人总是害怕爱，因为爱一到来，性就会随之而来。爱是灵魂的，性是身体的，所以不能允许爱发生，因为性会随之而来。它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在拐角处。所以一个压抑性生活的人是不可能爱的。他可能会假装自己很有爱，但他不能爱，因为他太害怕了。他不能用爱的手触摸你，因为恐惧就在那里。





爱的手随时可能变成性的触摸，所以他会害怕；他也不会允许你碰他。



他可能会为此创造很多理由，但真正的原因是恐惧——对他压抑的本能的恐惧。他将充满仇恨，因为任何被压抑的能量都会自我逆转，回归其本来的本性。



性很容易走向爱；这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果你阻止它，如果你阻碍它前进，它就会变成仇恨。所以你所谓的圣人和道德老师，如果你深入观察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充满了仇恨。这是必然的，这是自然的。性隐藏在那里，随时可能爆发。他们坐在一座危险的火山上。如果你压制能量，你只是在推迟一项必然的事，而且越推迟，事情就会越严重。Tantra说，用真实的能量创造你的生命——而真实的能量都是动物的能量。但当我说动物时，里面并没有谴责。“动物”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是谴责，对你来说也不是。动物本身是美丽的，动物本身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你里面的动物是纯粹的能量，按照自然规律运动。



有人问：“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做什么？我们不应该引导吗？我们不应该控制吗？”不！你的意识不是为了控制，你的意识也不是为了引导。你的意识只能做一件事：你的意识只是理解，而理解本身就是转化。



Tantra会说，理解性，不要试图引导它。如果你不理解它，每一次努力都注定是失败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什么都不要做。首先理解它，通过理解路径就会显现出来。你不应该把你的精力强加在那条路上。通过理解，你会了解规律，就像在科学中一样。



你在科学中干什么？你开始了解规律；一个自然的奥秘被揭开了。一旦自然之谜被揭示，你就可以创造性地利用能量。



如果你不了解内在规律，一切努力都是注定的。所以Tantra说，了解动物性，因为动物性隐藏着你未来的潜力。



其实，可以说在动物性中隐藏着上帝。动物性是你的过去，上帝是你的未来——但未来隐藏在你的过去中，以种子的形式。了解你的自然力量。接受他们，理解他们。你的思想不是在那里掌握；不是用来控制他们和与他们战斗的，而是用来理解他们的。



其实，如果你理解它们，你就是在正确地运用你的思想。理解性，理解愤怒，理解贪婪。保持警觉；试着找出它们的运作方式，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并不断地意识到这些动物本能的内在运动。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些动物的本能，就不会有分裂，你就不会有无意识的头脑。如果你能带着这些本能深入内心，你将只有一个有意识的头脑；不会有无意识。



无意识的存在是因为压抑。你已经关闭了你存在的主要部分，因为你害怕。你无法审视自己的真实。你太害怕了，你已经搬出了房子——你就住在阳台上。你永远不会进去，因为恐惧就在那里：如果你与自己面对面，你所有的想象力，所有对自己的幻想都会破灭。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圣人，你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样那样的。



如果你面对现实，所有这些幻想都会烟消云散。每个人都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是错误的，但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形象，这种紧紧抓住成为向内移动的障碍。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动物性。它就在那里，没有什么错。它是你的过去，你不能否认你的过去。你只能利用它。如果你明智，你会利用它，并从中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果你愚蠢，你会与它斗争，通过斗争，未来将被摧毁。与一颗种子战斗，你就会摧毁它。使用它，给它土壤，帮助它，保护它，让种子变成一棵树，一棵活树，未来通过它开花。



动物性是你的种子。不要与它斗争。Tantra没有谴责它，只是爱它，因为整个未来都隐藏在它里面。好好了解它，然后你可以使用它，你可以感谢它。



我听说圣方济各去世时，在他弥留之际，他突然睁开眼睛，感谢自己的身体，然后走向死亡。在搬到另一个世界之前，他感谢自己的身体。他说：“你隐藏了很多，你帮了我很多。我太无知了，有时甚至和你打架。”。






有时我甚至对你怀有敌意。但你一直是我的朋友，正是因为你，我才能进入这样一种意识状态。“



这种对身体的感恩是美丽的。但圣方济各到最后才理解



Tantra说，试着从一开始就理解。如果你只是在临终时感谢自己的身体，那就没有用了。



你的身体是隐藏力量的宝库，是神秘可能性的宝库。Tantra说，在你的身体里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它只是整个宇宙的一个缩影。



不要和它斗争。如果身体是一个缩影，你的性是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你的身体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那么性是什么？宇宙中的创造力就是你的性。在整个宇宙中，创造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这就是你的性。其中有那么多力量，那是因为你需要成为一个创造者。



如果性是如此强大，这对Tantra来说只是意味着你不能被允许没有创造力。

您必须创造。如果你不能创造更伟大的东西，那么至少要创造生命。



如果你不能创造出比你更好的东西，那么至少要创造一个在你死后接替你的人。性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宇宙不允许你没有创造力，而你正在与之斗争。要利用它。



没有必要只在生殖中使用性。在每一个创造中都使用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画家，可能对性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但原因并不是他是个圣人。



原因很简单，他正在创造更伟大的东西，并且需求得到了满足。



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正在创作音乐。当伟大的音乐被创造出来时，没有一个父母能像音乐家那样感到满足，也没有一个儿子能给父母像一首伟大的音乐给音乐家，或伟大的诗歌给诗人的那样如此多的幸福。



因为他在更高的境界上创造，自然解除了他更低的创造：能量已经移动到更高的地方。Tantra说，不要与能量斗争，让能量向上移动。还有许多更高的领域和许多维度可以移动。



佛既不是画家，也不是音乐家，也不是诗人，但他已经超越了性。他怎么了？最高的创造是自己的创造。最高的创造是内在整体意识的创造，内在整体性的创造。那就是喜马拉雅的巅峰。佛在那个顶峰，他创造了自己。当你在性爱中移动时，你创造了身体；复制品被创建。当你走得更高，你就创造了精神，你创造了灵魂。或者，如果你允许我表达，你创造了上帝。



你听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我要告诉你，你有创造上帝的潜力——除非你创造了他，否则你永远不会实现。所以，不要以为上帝是开始。相反，最好是认为上帝是尽头




上帝不是世界的起因，而是目的，是世界的终点，是世界最高峰。如果你完全绽放，你就会成为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佛为上帝，而他从不相信神。这是非常矛盾的。他从不相信上帝；他是有史以来最深的无神论者之一。他说世上没有神，但我们称佛为神。



H.G.威尔斯曾写道，乔达摩佛是最无神论的人，也是最像神的人。这个乔达摩怎么了？他创造了，他孕育了最高峰，最可能。最终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然后他就不再创造任何东西了——没有必要。佛写诗是徒劳的，他画画也是徒劳的。这太幼稚了。他创造了终极；他生出了自己。旧的被完全用来产生新的。因为这是一种终极现象，所以整个过去都被利用了。过去消失了，动物性也不复存在了，因为当树出生时，种子就消失了。




种子不可能在那里了。



耶稣说，除非一粒玉米种子掉在地上消亡，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旦种子掉到地上消亡，新的生命就会从中冒出来。消亡只是种子的消亡，是过去的消亡。但是，如果不生新的，就不会有消亡；它会带来新的东西。



Tantra说，不要试图控制。你要控制谁，你将如何控制？你的控制将是虚幻的。试着去理解。试着去理解内在的本质、现象、能量的动态，这种理解会自动改变你。改变不是一种努力。如果改变是一种努力，那么它就无法创造幸福。



幸福从来都不是通过努力实现的。努力总是在制造紧张；它带来痛苦。



努力总是丑陋的，因为你在强迫一些事情。理解不是一种努力；它是美丽的，它是一种自发的发生。不要控制。如果你尝试控制，你就会失败，你会毁掉自己。让理解成为唯一的法则，唯一的SADHANA——精神实践。一切都交给理解。如果理解不能做任何事情，那么它就不能做，所以忘记它吧。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理解来完成。



所以Tantra说，接受事物，因为需要接受才能理解。如果你否定，你就什么都不能理解。如果我恨你，我就看不见你的眼睛，看不到你的脸。我会转身，我会逃离你，我不会直视你。当我爱你的时候，只有这样我才能看着你的眼睛。当我深深地爱你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的脸。



只有爱才能看到一张脸；否则你永远看不到脸。你移动，你看，但那种眼神只是随意的，而不是深邃的。



它触摸，但永远不会穿透。但当你爱的时候，你的全部能量就会变成你的眼睛。然后能量移动，深入接触，深入到另一个人，在他的存在中心相遇。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到并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在古老的圣经语言中，他们用“知道know”这个词来表示性、爱和深深的爱。这并非巧合。在《圣经》中，据说“亚当认识know他的妻子夏娃，然后该隐出生了。”“认识know”这个词用于表达深深的爱和性，这很奇怪，但很有意义，因为当你认识一个人时，就意味着你爱了一个人。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认识某人。



它不仅与人有关，也与能量有关。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内在存在和能量的多维现象，爱！不要恨动物性，要爱它。你和它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是它的一部分。动物性把你推到了你成为人的地步——要感激它。



当人们继续谴责人里面的动物时，那完全是忘恩负义，这完全是忘恩。动物性已经把你推到了你成为人的地步，动物性可以把你推向你成为上帝的地步。是动物性在推你。理解它——它的方式，它是如何工作的——这种理解将变成转变。



所以，不要控制，不要努力成为主宰——不！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你的动物性？



因为你的思想真的无能为力；这就是你如此害怕的原因。



你为什么要控制它？如果你真的是主人，动物性就会听你的。



但你很清楚动物性才是主人，你必须跟随他。这就是为什么会努力成为主人的原因。



你很清楚，任何真实的事情都是通过动物性发生的，任何虚假的事情都会通过思想发生。这种思想会产生恐惧。



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努力成为主人，但主人从来不是靠努力而生的。只有奴隶才能成为主人。主人就是主人。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位伟大战士的家里。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有一只老鼠。他是个伟大的战士，一个伟大的剑客。他非常生气，因为老鼠就坐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从来没有人敢像老鼠那样大胆。于是他拔出了剑，但老鼠不肯跑。然后他攻击了老鼠，但突然老鼠跳了起来，剑砍在地板上碎了。



当然，战士变得疯狂了。他试了又试，越试越失败。和老鼠战斗是很困难的，一旦你开始战斗，你就接受了失败。老鼠变得大胆起来。随着战士的每一次失败，老鼠变得更加大胆。他只是简单地跳到战士的床上。



这位战士走出去问他的朋友该怎么办。“这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他说。“没有人能像一只普通的老鼠那样大胆！但这似乎很神奇——我完全失败了。”于是朋友们说：“和老鼠打架是荒谬的。最好弄一只猫来。”







但是战士被打败的谣言传开了，连猫都听到了，所以没有猫准备来。所有的猫都聚集在一起。他们选出了一只最强的猫，并说：“你去吧，因为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那位战士都被打败了。我们是普通的猫，那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如果他都被打败了，我们怎么能打赢？所以我们会在外面等着，让你进去。”



最强的猫变得害怕了——领袖总是害怕。他们之所以是领袖，是因为那里有懦夫，而这些懦夫选择了他们。他们是懦夫的领袖。如果没有懦夫，就不会有领袖。基本上，他们是由懦夫选择的，所以他们是懦夫的领袖。



这只猫必须去，就像每个领袖都必须去一样——因为追随者们在推他。



既然领袖被选中了，什么也做不了，那只猫只好去了。她进来了，害怕、颤抖、紧张。老鼠坐在床上。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老鼠：它只是坐在床上。她开始思考该做什么，该用什么方法，当她思考该怎么做，该用哪种方法，什么技巧——关于过去的经历和记忆，关于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当她思考的时候，老鼠突然攻击了。猫跑了，因为这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老鼠袭击猫的事。



她出来后就死了，所以附近的人建议这位战士：“现在普通的猫不行了。你去皇宫，带上国王的猫。只有皇家猫才能做点什么。这不是普通的情况。”所以这位战士不得不去找国王，要猫。宫殿里的猫来了。当那只猫跟他来的时候，战士非常害怕，因为那只猫看起来很普通。他担心这会再次失败，因为死去的猫更大，更强，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而这只普通的猫。。。？国王似乎是在开玩笑——这只猫应该不行。但战士什么也不能对国王说。



他带着那只普通的猫来了。猫进来了，杀死了老鼠，然后出来了。所有的猫都在等着。他们聚在一起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首领都死了，战士被老鼠打败了，你干脆地杀了他。你带着死老鼠出来了。”猫说：，“我是猫，他是老鼠。没有其他技巧。我是猫——这就足够了。任何技巧有什么用？做一只猫就够了。当我进去的时候，一只猫应该进去就足够了，我是猫。”



其实，这是一个禅宗故事。如果你的思想是主人，就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



每一次努力都只是为了欺骗自己：你不是猫，你在和老鼠打架。成为主人！但是如何成为主人呢？Tantra说，理解会让你成为主人，没有别的。理解是一切驾驭的秘密。如果你很清楚，你就是主人。如果你不知道，你会继续战斗。然后你将继续成为奴隶，你战斗得越多，你就会被击败得越多。你在和一只老鼠打架。



第二个问题：



问题2如果我们从身体中心听，是否没有可怕的噪音？城市里刺耳的噪音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烦恼来源：我们能把它们变成积极的声音吗？



这始终是一个基本问题：如何改变其他东西，如何将负面声音变成正面声音。你不能！如果你是积极的，那么没有什么是消极的。如果你是消极的，那么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消极的。你是存在于你周围的一切的源泉；你是自己世界的创造者。记住，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有多少头脑就有多少世界。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它创造了世界。



所以，如果每件事看起来都是消极的，每件事都是破坏性的，每一件事都对你不利，那是因为你没有积极的中心。因此，不要考虑如何改变负面噪音。



如果你感到周围都是消极的，这只是表明你内在是消极的。这个世界只是一面镜子，你就在里面。








我当时住在村里的一个疗养院里。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但里面养了很多狗。他们晚上都聚集在休息室周围；这一定是他们的惯常习惯。休息室是个不错的地方——大树，树影，它们一定每晚都在那里休息。所以我就呆在那里，某个州的一位部长也住在那里。部长非常不安，因为狗在吠叫，制造了很多麻烦。半个晚上过去了，部长睡不着，所以他来找我。



他说：“你睡着了吗？”我睡得很熟，所以他走到我身边，让我醒来，问我：“请告诉我，你怎么能在周围这么吵的声音中睡着。



那里至少有二三十只狗，它们在打架、吠叫，做着狗通常做的一切。那该怎么办呢？我睡不着，经过一整天的旅行，我很累。如果我睡不着，那对我来说会很困难。第二天我必须再次去旅行，我会一大早离开。睡眠似乎没有到来，我已经尝试了我所学到和听说的所有方法——念咒、向上帝祈祷等等。我做了一切，但什么都没发生，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告诉他：“那些狗不是为了你或打扰你而聚集在这里的。



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一位部长住在这里；他们不读报。



他们完全无知。他们来这里不是刻意的，他们并不关心你。他们正在做他们的事情。你为什么感到不安？“



他说：“我为什么不呢？怎么不呢？这么多吠叫，我怎么能睡着呢？”



所以我告诉他，“不要和吠叫搏斗。你在搏斗——这是问题所在，而不是噪音。噪音并没有打扰你，你是因为噪音而打扰自己。你反对噪音，所以你有条件。你在说，‘如果狗停止吠叫，我就睡觉。’狗不听你的。你有条件的。你觉得如果条件满足了，你就可以睡觉。”这种情况使你感到不安。



接受狗！不要提出‘如果它们停止吠叫，我就睡觉’的条件，接受吧。



“狗在那里，它们在吠叫；不要反抗，不要斗争，不要试图忘记这些噪音。接受它们，倾听它们，它们很美。夜晚是如此的安静，它们吠叫得如此之激烈——只要倾听。这将是咒语，正确的咒语：只要倾听它们。”



于是他说：“好吧！我不相信这会有帮助，但由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会试试的。”他睡着了，狗还在吠叫。第二天早上，他说：“这太神奇了。我接受了它们；我放弃了我的条件。我听着。那些狗变得很有音乐性，它们的吠叫和噪音并不令人不安。相反，它变成了一首摇篮曲，我因此陷入了深度睡眠。”



这取决于你的思想。如果你是积极的，那么一切都会变得积极。如果你是消极的，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消极，一切都会变酸。所以请记住-

不仅仅是噪音，还有生活中的一切。如果你觉得周围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那就去寻找原因。是你。你一定在期待什么，你一定在渴望什么，你肯定在创造一些条件。



存在不能被迫按照你的意愿去走；它以自己的方式流动。如果你能随之流动，你就会变得积极。如果你与之斗争，你会变得消极，你周围的整个宇宙也会变得消极。






这就像一个人试图向上游漂浮：然后水流是负的。如果你试图在河流中向上游漂浮，那么河流会显得消极，你会觉得河流在与你搏斗，河流在把你推向下游。这条河是想把你移到下游，而不是上游，所以看起来好像这条河在和你搏斗。河流完全没有意识到你，幸亏没有意识到。这很好；否则，这条河将不得不流入疯人院。河流不是在和你战斗，你是在和河流战斗。



你正试图向上游漂浮。



我给你讲一则轶事。。。一大群人聚集在穆拉·纳斯鲁丁的房子周围，他们说：“你在干什么？你的妻子掉进了小溪里，河水泛滥了。你马上去吧，否则小溪会把你的妻子带到海里。”大海就在附近。于是，穆拉跑到岸边，跳进小溪里，开始向上游游去，寻找他的妻子在哪里。



人群尖叫道：“纳斯鲁丁，你在干什么？你的妻子不可能向上游走。她已经向下游走了。”穆拉说：“别打扰我。我很了解我的妻子。如果有人掉进河里，他就会向下游走。但我的妻子不会。她一定是向上游走的。我很熟悉我的妻子，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四十年。”



思想总是试图往上游走，往上游走。与一切抗争，你会在你周围创造一个消极的世界。显然，这是必须的。这个世界并不反对你，但因为你不在这个世界，你觉得它反对你。顺流而下，然后河水会帮助你漂浮。那么你的能量就不需要了。这条河会变成一艘船，它会载着你。你不会因为顺流而下而失去任何能量，因为一旦你顺流而下，你就接受了河流、水流、方向——一切。然后你就会变得积极起来。



当你积极的时候，这条河对你来说就是积极的。



只有让自己积极面对生命，你才能让一切变得积极。但我们对生命并不积极。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生活不积极？为什么我们是消极的？为什么要不断地斗争？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释怀？恐惧是什么？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害怕生命——非常害怕生命。说你害怕生命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通常你会觉得你害怕死亡，而不是生命。这是通常的观察，每个人都害怕死亡。但我告诉你，你害怕死亡只是因为你害怕生命。一个不害怕生命的人不会害怕死亡。



我们为什么害怕生命？三个原因。首先，你的我执只有逆流而上才能存在。漂向下游，你的我执不可能存在。只有当你的我执抗争，当它说不的时候，我执才能存在！如果它说是，总是是，它就不可能存在。我执是拒绝一切的根本原因。



看看你的方式，看看你的行为和反应。看看“否”是如何立即出现在脑海中的，“是”是如何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依靠“否”，你就作为一个我执而存在。



依靠“是”，你的身份就消失了，你变成了沧海一粟。“是”里面没有我执；这就是为什么说“是”如此困难的原因——非常困难。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正在逆流而上，你会觉得你在。



如果你只是放手，你开始随波逐流，无论它通向哪里，你都不会觉得你在。然后你就成为了这条溪流的一部分。这种我执，这种将自己孤立为“我”的想法，在你周围制造了消极情绪。我执创造了消极的涟漪。



其次，生命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你的思想非常狭隘：它想让生命在已知的、可预测中。思想总是害怕未知。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思想由已知的事物组成。无论你知道、经历、学到了什么，思想都是由这些组成的。未知不是思想的一部分。思想总是害怕未知，未知会扰乱思想，所以思想对未知是封闭的。它生活在它的例行程序中，它生活在一种模式中。它在特定的沟槽中移动，已知的沟槽。它一直在移动，移动，只是像一张留声机唱片。它害怕走向未知。







生命总是在走向未知，而你又很害怕。你希望生命按照你的想法，按照已知的方式进行，但生命不能跟随你。它总是走向未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害怕生命，每当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试图杀死生命，我们就会试图固定它。生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试图固定它，因为只有固定的才可能预测。



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立刻开始思考如何与之结婚，因为婚姻把事情固定了。



爱是不断变化的，爱是无法预测的。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也不知道它是否会走向任何地方。没人知道！它和小溪一起漂浮着，你不知道小溪要去哪里。它可能第二天、下一刻就不在了。



你不能确定下一刻的情况。但思想需要确定性，而生命是无保障的。因为思想想要确定性，所以思想反对爱。思想是为了婚姻，因为婚姻是固定的。现在你已经固定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通量被打破了。现在水不流动了，变成了冰。现在你有什么东西死了；你可以预测。只有死的东西是可以预测的。越是有生命的东西，就越是不可预测的。没有人知道生命会走向何方。



所以我们不想要生命，我们想要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拥有东西。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困难；与东西相处很容易。所以我们继续拥有东西。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困难。如果我们必须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会试图把这个人变成一件东西，我们不能允许这是个人。



妻子是一件东西，丈夫是一件东西。他们不是人，他们是被固定的东西。当丈夫来到家里时，他知道妻子会在那里等着。他知道，他能预测。如果他想爱，他可以爱——妻子会有空的。



妻子已经成为一件东西。妻子不能说：“不，今天我没有心情去爱。”没有心情？他们不应该有情绪。他们是固定的机构。你可以信赖机构；你不能信赖生命。因此，我们把人变成了物品。



看看任何关系。一开始，它是“我”和“你”的关系，但迟早会变成“我”与“它”的关系。“你”消失了，然后我们继续期待。我们说：“这样做。这是妻子的责任，这是丈夫的责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这必须用机械的方法来完成。



你不能说“我不能做。”



这种固定是对生命的恐惧。生命是一种变化；语言无法解释它。此刻我爱你，但下一刻爱可能会消失。前一刻它不在那里；此刻它就在那里。这并不是因为我，它就在那里，它只是发生了。



我不能强迫它在这里。它只是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情随时可能消失，你什么都做不了。下一刻它可能会消失；下一刻还不确定。



但是思想想要确定性，所以它把爱变成了婚姻。有生命的东西就死了。然后你就可以拥有它；那么你可以信赖它。第二天也会有爱。这就是整件事的荒谬之处：你为了占有而杀死了它，然后你永远无法享受它，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死了。



为了占有妻子，她被杀了。心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妻子，现在你期望妻子表现得像心爱的人。这太荒谬了，妻子不能表现得像心爱的人。心爱的人活着，妻子死了。心爱的人是一种发生，妻子是一种制度。当妻子表现得不像心爱的人时，你会继续说：“你不爱我吗？你以前爱过我。”但这不是同一个人。这甚至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件事。首先你杀死她是为了占有她，现在你想让她充满活力。然后整个痛苦就产生了。



我们害怕生命，因为生命是不断变化的。思想需要确定性。如果你真的想活着，就要做好没有安全感的准备。没有安全性，也没有办法创建安全性！只有一条路，不要活下去；那么你就安全了。所以那些死去的人是绝对安全的。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安全的。不安全是生命的核心，但思想需要安全感。






第三，在生命中，在存在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二元性。存在是作为二元性存在的，思想想要选择其中一部分而否定另一部分。例如，你想要快乐，你想要愉悦；你不想要痛苦。



但痛苦是快乐的一部分，也是快乐的另一方面。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快乐，另一面是痛苦。你想要快乐，但你不知道，你越想要快乐，随之而来的痛苦就越多；你对快乐越敏感，对痛苦也就越敏感。



所以一个想要快乐的人应该准备好接受痛苦。这就像山谷和山丘。你想要山峰，山丘，但你不想要山谷——那么山谷会去哪里呢？没有山谷，怎么会有山峰？没有山谷就没有山峰。如果你爱山峰，也爱山谷。他们会成为命运的一部分。



思想想要一件事，却否认另一件事。另一件是它的一部分。思想说：“生是好的，死是坏的。”但死亡是其中的一部分，山谷的一部分——生命是山峰的一部分。生命离不开死亡。生命因死亡而存在。如果死亡消失了，生命就会消失，但思想会说：“我只想要生命，我不想要死亡。”然后，思想在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移动，开始与一切抗争，因为在生命中，一切都与相反。如果你不想要相反的结果，一场战斗就开始了。



一个明白生命是双重的人——接受两者。他接受死亡，不是反对生命，而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山谷的部分。



他认为夜晚是白天的一部分。有一刻你感到幸福；下一刻你会很难过。你不想接受下一刻——那是山谷的部分。



幸福的顶峰越高，山谷就越深，因为更深的山谷只有由更高的顶峰创造。因此，你移动得越高，你的下落就越低。这就像波浪高高升起：然后是山谷的一部分。



理解意味着要意识到这个事实——不仅要意识到，还要深刻地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你无法离开这个事实。你可以创作一部小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创作小说。我们把地狱放在深处，把天堂放在高处。我们在他们之间制造了一种绝对的划分，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地狱是天堂的山谷部分。它与天堂同在；它们不可能分开存在。



这种理解将帮助你变得积极；那么你将能够接受一切。我所说的积极是指接受一切，因为你知道你不能分割存在。



我吸了一口气，马上就得把它扔掉。我先吸气，然后呼气。如果我只是吸气而不是呼气，我就会死；或者，如果我只呼气而不吸气，那么我也会死，因为吸气和呼气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一个循环。我只能因为呼气而吸气。



两者都在一起，不能分割。



这就是一个解放的人——不可分割。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事情就会发生。我称之为一个解放的、开悟的人，他接受存在的双重性。



然后他是积极的。



然后发生的一切都会被接受。



那么他就没有期望了。



然后他对存在没有任何要求。



然后他就可以顺流而下了。



结束








=======================================================



第27章：无声、遍满之音，和宇宙意识




经文：

39. INTONE A SOUND, AS AUM, SLOWLY. AS SOUND ENTERS SOUNDFULNESS, SO DO YOU.
39.唱頌一個聲音，譬如‘唵’，緩緩地。當聲音進入遍滿之音時，你亦是如此。

40. IN THE BEGINNING AND GRADUAL REFINEMENT OF THE SOUND OF ANY LETTER, AWAKE.
40.在任何字母之聲音一開始以及逐漸精細的過程中，覺醒。

41. WHILE LISTENING TO STRINGED INSTRUMENTS, HEAR THEIR COMPOSITE CENTRAL SOUND; THUS OMNIPRESENCE.
41.當聆聽絃樂器時，聽見它們綜合而成的中心之聲；於是一切遍在。



我想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反物质的概念。最近，物理学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反物质的概念。人们一直认为，宇宙中没有相反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没有相反的事物。无论是否已知，都必须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



没有光，阴影就不可能存在，没有死亡，生命就不可能，没有夜晚，早晨就不可能，没有女人，男人就不可能——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截然相反的一极不可避免地被需要。这在哲学中一直被提出，但现在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命题。非常荒谬的观点也正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发展起来的。时间从过去移动到未来，但现在物理学家说，如果时间从过去移到未来，那么一定有相反的时间过程，从未来移动到过去；否则，这个时间过程不可能是——但它确实是。相反，完全相反的东西一定在某个地方——反时间。



从未来走向过去？这看起来很荒谬。事物如何从未来走向过去？



他们还说，既然物质存在，那么反物质一定也存在于某个地方。反物质是什么？物质就是密度。假设一块石头在我手里。那块石头是什么？它周围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一个物质密度。这种密度就是物质。反物质是什么？他们说反物质将只是太空中的一个洞。



密度是物质，空间中也有一个空洞，里面什么都没有。它周围会有一个空间，但它只是一个空洞。他们说反物质必须存在才能平衡物质。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个？因为这些要遵循的经文都是基于这种“反”现象。



声音是存在的，但Tantra说声音的存在只是因为沉默；否则声音将是不可能的。寂静是反的声音。所以哪里有声音，后面就是寂静。它的存在离不开寂静；这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所以我说了一个词；例如Aum。我说得越多，在旁边，在它后面就是反现象，无声。因此，如果你能用声音作为一种进入无声的技巧，你就会进入冥想。如果你能用一个词来超越语言，你就会进入冥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思想mind 就是这个词；而冥想是no mind。




思想充满了声音、文字和想法。就在拐角处是另一个极端——no mind无念。



禅宗大师称冥想为no mind无念状态。什么是思想mind？如果你分析它，它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或者，如果你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它，那么它就是一个声音的过程。这个声音的过程就是思想，然后没有思想就存在在它附近，。如果不把思想当作跳板，你就无法进入无念，因为如果不了解思想是什么，你甚至无法想象无念是什么。思想必须被当作跳板，从跳板上你可以一头扎进无念。




有两个对立的学派。其中一个学派被称为“Sankya（数论派）”



Sankya说，思想是不需要使用的，因为如果你使用思想，你就无法超越它。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导也是如此；他是个Sankya人。你不能动脑。如果你用思想，你就无法超越它，因为用思想会加强它，使它更强大。当你使用它时，你会被它控制住。使用它，你无法超越它。所以不能动脑。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反对所有的冥想技巧：因为任何技巧都必须以思想为基础。如果你要使用一种技巧，就必须使用思想。任何技巧都必需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或是一种习惯，或者一种去条件化的，或者你给它起的任何名字，但它将与思想有关。



Sankya哲学说，思想是不能用的：只要理解这一点，然后起跳。








但是瑜伽说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这样的理解也需要用思想去做。即使有了这样的理解——你不能使用思想，没有任何技术会有帮助，每一种技术都会成为障碍，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创造一种新的条件——你仍然在使用思想，你会在思想中移动。这也必须通过思想来理解。



所以瑜伽说，没有什么不使用思想的方法；必须运用思想。它不应该被正向使用，应该被负向使用。它不应该以加强的方式使用，它应该以削弱的方式使用。而技巧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思想的方法，你可以用它来超越它。



你用它只是为了超越它——作为跳板。



如果思想可以被当作跳板——瑜伽和Tantra相信它可以——那么属于思想的东西就必须被训练。声音是最基本的东西之一，你可以用声音进入无声状态。



关于声音的第三个技巧：



慢慢地吟诵一个声音。当声音进入遍满之音时，你也是。



慢慢地吟诵一个声音。例如，以Aum为例。这是最基本的发音之一。A-U-M：这三个音组合在一起。A-U-M是三个基本音。



所有的声音都是由它们构成的或源自它们；所有的声音都是这三个声音的组合。所以这三个是基本的。它们和物理学中的电子、中子和质子一样基本。必须深刻理解这一点。



Gurdjeeff谈到“三者定律”。他说，绝对意义上的存在是一体的。在绝对意义上，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一个。但这是绝对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所看到的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绝对值总是隐藏的。它是看不见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某件事的那一刻，它就分裂了。它分为三部分：见者、被看见者和关系。我在看你：我在这里，你在那里，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看到、视觉和认知的关系。这个过程分把它为三部分。那绝对的被分为三个；一知道它就变成三个。未知，它就仍然是一个。已知，它变为三。已知是相对的；未知是绝对的。



因此，即使我们谈论的绝对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当我们说“绝对”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为人所知了。无论我们知道什么，即使是“绝对”这个词也是相对的。这就是为什么老子坚持说不出真理的原因。从你说的那一刻起，它就变得不真实了，因为它已经变得相对了。因此，无论我们用什么词——真理、绝对、梵、道——无论我们用哪个词，只要我们用了它，它就变得相对，变得不真实。



一个已经分成三个了。



所以Gurdjieff说“三者定律”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的基础。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我们一定会发现，一切都会减少到三个。这就是“三者定律”。基督徒称之为三位一体——上帝是父亲，耶稣是儿子，圣灵。印度教称之为三相神：梵天、维施努、Shiva的三面。现在物理学说，如果我们移动，如果我们继续通过分析移动到最底层，那么物质将减少到三个：电子、中子和质子。







诗人说过，如果我们深入寻找人类的美感、情感，那么就有SATYAM、SHIVAM、SUNDARAM——真的、好的和美丽的。



人的感觉是建立在这三个基础上的。神秘主义者说，如果我们分析狂喜，三摩地，那么就有SAT-CHIT-NANDA——存在、意识和幸福。



整个人类意识，无论在哪个维度上发挥作用，都会产生“`Aum'”`Aum'是“`Aum'”的象征。A-U-M：这三个是基本的声音。你可以称之为声音的原子。这三个声音在Aum中结合在一起，所以Aum接近绝对，在它后面是绝对，未知。就声音而言，Aum是最后一个站。如果你超越了Aum，你就超越了声音；那么就没有声音了。



A-U-M：这三个是最终的，它们是存在的边界。超越这三个，你进入未知，进入绝对。



物理学家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电子的极限，似乎已经到了极限，因为不能说电子是物质。电子是不可见的；它们没有物质特性。它们也不能被称为非物质，因为所有的物质都由它们组成，都是由它们组成的。如果它们既不是物质也不是非物质，该怎么称呼它们呢？没有人见过电子，它们只是推测出来的；数学上假设它们在那里。它们的影响是已知的，但尚未被看到。现在我们无法超越它们。“三者定律”是极限，如果你超越“三者定律”，你就会进入未知。那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即使是关于电子，也只能说很少的话。



Aum是声音的极限，你不能超越它。这就是为什么Aum在印度和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基督教穆罕默德的“阿门”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奥姆；这里有相同的基本按语。英语单词“无所不在omnipresent”、“无所不能omnipotent”、“无所不知omniscient”包含它：前缀“omni”是Aum的派生词。因此，“无所不在”是指存在于整个Aum中，存在于整个存在中的东西，无所不能Omnipotent是指绝对有效的东西“无所不知Omniscient”是指看到了Aum的全部，“三者的法则”。





整个宇宙都在它之下。



基督徒，穆罕默德教徒，在祈祷后一直使用“阿门”。但印度教徒已经把它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声音科学和如何超越声音的科学。如果思想是声音的，那么无念一定是无声的，或者——两者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遍滿之音。



必须理解这一点。绝对的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否定或肯定。相对的必须同时以负面和正面的两种方式来描述：它是一种双重性。当你试图表达绝对时，你可以使用肯定的术语或否定的术语，因为人类语言有两种类型的术语——负的的和正的。当你要描述绝对的、不可描述的东西时，你必须象征性地使用一些术语。所以这取决于思想。



例如，佛喜欢使用否定的词语。他会说无声；他从来不会说“遍滿之音”，“遍滿之音”是一个正向的术语。佛会说无声，但Tantra使用了正向的术语。Tantra的整个思想是正向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使用的术语是“遍滿之音”：进入遍滿之音。佛祖用否定的词语描述他的绝对：空，虚无。奥义书描述了与梵相同的绝对性——绝对，完全; 。佛会使用虚无，奥义书会使用全部，但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



当单词失去意义时，你可以使用否定词或肯定词，因为所有单词都是否定词或肯定词；你只需要选择一个。对于一个解放的灵魂来说，你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正向的表达方式。或者你可以说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变成虚无。这是一种负向的说法。



例如，如果一滴水遇到了大海，你可以说这滴水已经变得虚无，这滴水已经失去了个性，这滴水不再存在。这是佛教的说法。这很好，就目前而言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词能走得很远。所以就目前而言，这是好的。“水滴不再”这就是NIRVANA的意思。水滴已经成为非存在，它消失了。或者你可以用奥义书的术语。奥义书会说水滴已经变成了海洋。他们也是对的，因为当边界被打破时，水滴就成了海洋。



所以这些只是态度。佛喜欢负面术语，因为当你说任何正面的话时，它就变得有限，看起来也有限。当你说水滴变成了海洋时，佛会说海洋也是有限的。滴滴答答；它变大了一点，仅此而已。再大也没什么区别。





佛会说它变大了一点，但它仍然存在。有限并没有变成无限。



有限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有什么区别呢？一滴一滴。。。对佛祖来说，这是“海”和“滴”之间的唯一区别——从数学上讲，这是正确的。



所以佛说，如果水滴变成了大海，那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你已经成为神，那么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只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人。如果你成为了梵，那么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么你仍然是有限的。所以佛说你必须成为虚无，你必须成为空——没有所有的界限和属性，没有你能想象的一切，只是空。



但是奥义思想家会说，即使你是空的，你也是。如果你已经变成虚空，你仍然在那里，因为虚空是存在的，虚空就是。



虚无也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存在的方式。所以他们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为什么不必要地使用消极术语？积极是件好事。



这是你的选择，但Tantra几乎总是使用积极的术语。Tantra的哲学是积极的。它说，不允许不，不允许否定。Tantra是最伟大的赞成者。他们对所有事情都表示同意，所以他们使用了积极的措辞。经文上说：“一个声音，比如aum，慢慢地。”。当声音进入遍满之音时，你也……



慢慢地吟诵一个声音。发音是一门非常微妙的科学。



首先，你必须大声地、外向地吟诵它；然后其他人就能听到。大声开始是件好事。为什么？因为当你大声吟诵时，你也能清楚地听到；因为无论你对别人说什么，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无论何时你在说话，你都在和别人说话，只有当你和别人说话时，你才能听到自己在说话。所以从自然习惯开始吧。



吟诵声音Aum，然后渐渐地，感觉与声音和谐。当你吟唱Aum的声音时，要充满它，忘记其他一切。成为Aum，成为声音。它很容易成为声音，因为声音可以在你的身体、大脑和整个神经系统中振动。感受Aum的回响。融入其中，感受它，就好像你的整个身体都充满了它，每个细胞都在随之振动。



音调也是“在调整中”。用声音调整自己，成为声音。然后，当你感觉到你和声音之间的和谐，你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声音是如此美丽和悦耳：嗯——那么你唱得越多，你就会越觉得自己充满了微妙的甜蜜。有些声音很苦，有些声音很硬。Aum是一种非常甜美、最纯净的声音。



融入其中并充满它。



当你开始感到与之和谐时，你可以大声吟诵。



然后闭上你的嘴唇，向内吟诵，但向内也要先大声尝试。内在深处，但声音很大，这样声音就会传播到你的全身，触及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你会感到被它充满活力，你会感到恢复活力，你将感觉到一种新的生命进入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一种乐器。它需要和谐，当和谐受到干扰时，你也会受到干扰。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到音乐时你感觉很好。你为什么感觉很好？什么是音乐，只是一些和谐的声音？当你周围有音乐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幸福？当有混乱和噪音时，你为什么会感到如此不安？你自己也很有音乐性。你也是一种乐器，而这种乐器会产生共鸣。




在内在深处，你会感觉到你的整个身体都在跟着它跳舞；每个毛孔都在被清洁。但是，当你感觉到它越来越强烈，它越来越穿透你时，它会变得越来越慢，因为声音越慢，它可以传播得越深。这就像顺势疗法。剂量越小，渗透就越深——因为如果你想深入，你必须更微妙、更微妙、更加微妙。。。



粗糙的声音无法进入你的心。它们可以进入你的耳朵，但不能进入你的心。通道非常狭窄，心是如此细腻，只有非常缓慢、非常有节奏、非常原子的声音才能进入。除非有声音进入你的心，否则咒语是不完整的。只有当声音进入你的心——你存在的最深处、最核心的时候，咒语才是完整的。



然后继续变得更慢，更慢，越来越慢。



让这些声音变得更慢、更微妙还有其他原因：声音越微妙，你需要在内心感受到的意识就越强烈。声音越粗糙，就越不需要任何意识。一种粗糙的声音会击中你，你会意识到它；但它是暴力的。



如果一个声音是音乐性的、和谐的、微妙的，那么你必须在内在去听，你必须非常警觉才能听。如果你不警觉，你就会睡着，错过整个要点。这就是咒语、任何圣歌、任何声音使用的问题：它会创造睡眠。这是一种微妙的镇静剂。如果你不警觉地不断重复任何声音，你就会睡着，因为这样重复就会变得机械。“Aum, Aum, Aum......”变得机械，然后重复会产生无聊。



无聊是睡眠的基本必需品。除非你感到无聊，否则你无法入睡。如果你很兴奋，你就无法入睡。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变得无法入睡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太激动人心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在过去的旧世界里，生活是一种深深的无聊，一种反复的无聊。



如果你去一个隐藏在山上的村庄，那里的生活会很无聊。在你看来，这可能不像是无聊，因为你没有住在那里，在度假时，你可能会感到非常兴奋。但这种兴奋是因为孟买，而不是因为那些山丘。那些山真无聊。住在那里的人无聊地睡着了。



只有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例行公事，没有刺激，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消息。事情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它们以循环的方式不断重复。随着季节的重复，随着自然的重复，当白天和夜晚在一个循环里移动时，一切都在一个村庄里循环，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村民们很容易入睡的原因：一切都很无聊。



现代生活变得如此激动人心——再也没有什么可重复的了。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新、变。生活变得变幻莫测，你激动得无法入睡。每天你都可以看一部新电影，每天你都能听到一个新的演讲，每天你可以读一本新书，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



这种持续的兴奋还在继续。当你上床睡觉时，兴奋就在那里。



思想想要清醒；睡着似乎是徒劳的。有些思想家说，这纯粹是浪费——如果你活了六十年，二十年就浪费在睡眠中。浪费太多了！生活是如此的刺激，为什么要浪费它呢？但在旧世界，在旧时代，生活并不令人兴奋。



这是一个同样重复的循环运动。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你兴奋，那就意味着它是新的。



如果你重复一个特定的声音，它会在你体内形成一个圆圈。它制造无聊；它创造睡眠。这就是为什么Mahesh Yogi的超验冥想在西方被称为非医学镇静剂的原因。这是因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咒语重复。但是，如果你的咒语只是一种重复，里面没有警觉，提醒你不断倾听，倾听声音，这可能有助于睡眠，但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帮助。就目前而言，它是好的。如果你患有失眠，超验冥想是很好的。否则，它会有所帮助——但除非你用咒语时里面有警觉。然后你必须做两件事：继续降低咒语的音调，降低声音，使其变得更慢、更微妙，同时变得更警觉、更警觉。随着声音变得微妙，变得更加警觉；否则，你就会错过要点。







当声音到达山谷时，当它到达山谷中最下面、最深的中心时，你的警觉已经到达了顶峰，到达了珠穆朗玛峰。在那里，声音溶解为有声或无声，你溶解为完全的意识。



这便是这个技巧：唱頌一個聲音，譬如‘唵’，緩緩地。當聲音進入遍滿之音時，你亦是如此。等待声音变得如此微妙，如此原子化的那一刻，现在，任何时候，它都会从规律的世界，三者的世界跳出来，进入一者的世界，绝对的世界。等待



当声音消失时，这是人类最美好的经历之一。



然后你突然找不到声音去了哪里。



你在内在深处微妙地听到：“Aum, Aum, Aum......”然后它就不在了。你已经进入了一的世界。三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Tantra说这是遍满之音；佛说这是无声。



这是一种最常用、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正因为如此，咒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声音已经存在了，你的脑海里充满了它，你可以把它当作跳板。但也有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睡眠。任何使用咒语的人都必须意识到这一困难。这就是睡眠的障碍。你一定会睡着，因为它是如此的重复，如此的和谐，如此的无聊——你会成为受害者。



不要以为你的睡眠就是你的冥想。睡眠不是冥想。



睡眠本身是好的，但要小心。如果你在用咒语睡觉，那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用咒语来唤醒精神，那么就要警惕睡眠。对于那些使用咒语的人来说，睡眠是敌人——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它是如此美丽，因为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睡眠：也要记住这一点。当它来自咒语时，这不是普通的睡眠。这是一种不同的睡眠。



希腊人称之为HYPNOS，催眠这个词就是从HYPNOS派生出来的。在瑜伽中，他们称之为yoga TANDRA——一种发生在瑜伽士身上而不是普通人身上的特殊睡眠。它是hypnos——一种诱导睡眠，而不是普通睡眠。



区别是非常基本的，所以试着理解它——因为如果你尝试一个咒语，任何声音，这都将是你的问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睡眠。



催眠使用了同样的技术——制造无聊。催眠师继续重复某个单词或某个句子。他不断地重复，你就会感到无聊。



或者他给你一盏灯让你集中注意力。连续看到一盏灯，你会感到无聊。



在许多寺庙、教堂里，人们都睡得很熟。听着经文，他们睡着了。他们听了那么多次这些经文，已经变得很无聊了。没有什么刺激，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如果你一次又一次地看同一部电影，你就会睡得很熟：没有刺激，没有挑战，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你已经听过很多次罗摩衍那了，你可以睡着了，而且你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睡梦中继续听下去。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睡着了，因为你永远不会错过故事中的任何东西：你已经知道了。



传教士的声音让人昏昏欲睡，单调乏味。你可以用同样的音调单调地说话，然后睡觉。许多心理学家建议失眠患者去听宗教演讲，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入睡。每当你无聊的时候，你就会睡着，但那种睡眠就是催眠，那种睡眠就是瑜伽。



有什么区别？这是不自然的。它是不自然的，并且具有特定的属性。



第一，当你通过咒语或催眠入睡时，你可以很容易地制造任何幻觉，这种幻觉将尽可能真实。在普通的睡眠中，你可以造梦，但当你醒来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那是梦。在催眠中，在瑜伽中，你可以创造幻觉，当你离开它时，你将无法说它们是梦。你会说他们比你周围的生活更真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区别。









你可以制造任何幻觉。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陷入催眠状态，他就会看到基督。



如果一个印度教徒陷入，他会看到奎师那在吹笛子。太美了！催眠的力量让你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危险，没有人能让你相信这是不真实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你可以说整个生活都是不真实的，MAYA，幻觉，但你不能说你在催眠、瑜伽中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不现实的。它是如此的有活力，如此的丰富多彩，如此的吸引人，如此的迷人。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在你被催眠时对你说了什么，你会绝对相信他的。毫无疑问；你不能怀疑他。你可能看过一些催眠课程。无论催眠师说什么，被催眠的人都会相信并开始行动。如果他对一个男人说：“你是个女人。现在走在舞台上。”这个男人会像女人一样走路。他不能像男人一样走路，因为催眠是一种深深的信任；这就是信仰。没有清醒的思想去思考，没有理性的思想去争论。你只是心，你只是相信。没有办法不相信，你不能质疑。质疑的思想睡着了——这就是区别。



在你平常的睡眠中，质疑的思想是存在的，它没有睡着。在催眠中，你质疑的思想是睡着了，而你没有睡着。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听到催眠师对你说任何话，你会听从他的指示。在普通的睡眠中，你听不见，但你的推理却没有睡着。



所以，如果发生了对你来说可能致命的事情，你的睡眠就会被你的原因打破。



一位母亲正在和她的孩子睡觉。她可能什么也听不见，但如果孩子发出哪怕是很小的声音，一个很小的信号，她都会醒来。如果孩子感到有点不安，她就会醒着。推理的头脑是警觉的。你睡着了，但你的推理头脑很警觉。所以，即使有时在梦中，你也能感觉到它们是梦。当然，当你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梦想就会破灭。你可以感觉到这很荒谬，但当你感觉到的那一刻，梦就会破灭。你的思想是警觉的，一部分在不断地注视着你。但在催眠或瑜伽中，观察者是睡着了。这就是所有想用声音进入无声或遍满之声而超越的人的问题。



他们必须意识到咒语不应该成为一种自动催眠的技巧。它决不能制造自我催眠。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你只能做一件事：当你使用咒语时，当你吟诵咒语时，不要简单地吟诵。同时要保持警觉，也要听。输入并同时听。否则，如果你没有有意识地听，它就会成为你的摇篮曲，你就会陷入深度睡眠。这样的睡眠会很好——之后你会感到神清气爽，充满活力；你会感到某种幸福，但这就错过了重点。



关于声音的第四个技巧：



在任何字母之聲音一開始以及逐漸精細的過程中，覺醒。



有时老师们会非常频繁地使用这种技巧。他们有自己巧妙的方法。例如，如果你走进一个禅师的小屋，他可能会突然发出一声尖叫。你会大吃一惊，但如果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就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你清醒。任何突然的事情都会让你清醒。任何突然的声音都会使你清醒。



突如其来打破了你的睡眠，通常我们都在睡觉。除非出了什么问题，否则我们不会失眠，我们会昏昏欲睡地继续做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睡眠。你去办公室，你开车，你回到家，你爱你的孩子，你和你的妻子说话，所以你认为你一点都不困。你怎么能在睡眠中完成所有这些事情？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你了解梦游者吗？了解那些在睡梦中行走的人吗？他们睁开眼睛，睡着了，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他们早上不会记得他们做过这些事。



他们可能会去警察局报告出了什么问题，有人在晚上进入他们的房子并制造恶作剧，他们自己也被认定对此负责。但在晚上，在睡梦中，他们会走路做某些事情，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到了早上，他们就记不起发生了什么。



他们可以开门，他们可以使用钥匙，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他们睁开眼睛，睡着了。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梦游者。你可以去你的办公室，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做某些事情：你会重复你一直重复的事情。你会告诉你的妻子“我爱你”，你不会有任何意思。这些话只是机械的。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在告诉你的妻子“我爱你”。你只是在做一些事情，就好像你睡着了一样。对于一个已经觉醒的人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梦游者的世界。一个佛有这种感觉，一个师傅有这种感觉——每个人都睡着了，还在做事情。



Gurdgieff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预料的——战争、打架、暴乱、谋杀、自杀。有人问Gurdgieff：“能做点什么来阻止战争吗？”他说，“什么都做不了——因为那些在战斗的人，他们睡得很熟，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睡的很熟。每个人都在睡觉。这些事情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人醒着，否则什么都改变不了，因为这些都只是他睡眠的副产品。他会战斗；他不能停止战斗。只有原因可以改变。”



某一世，他为基督教、为伊斯兰教、为这个和那个而战。



而现在他不再为基督教而战，现在他又在为共产主义和民主而战。原因会改变，借口会改变，斗争会继续，因为人睡着了，你不能期待其他任何事情。



这种睡意是可以打破的。你必须使用某些技巧。这个技巧说，在任何字母的声音的开始和逐渐精细中，觉醒。试着用任何声音，任何字母——比如Aum。一开始，当你还没有创造出声音时，觉醒。或者当声音进入无声状态时，再觉醒。



你怎么做到呢？去寺庙。钟在那儿，或者锣在那儿。把手放在钟上等着。首先要完全警觉。声音会在那里，你不能错过开始。首先要完全警觉，就好像你的生命就取决于此，就好像此刻有人要杀了你，你就会醒过来。保持警觉——就好像这将是你的死亡。如果有思想，那就等一下吧，因为思想就是嗜睡。



有了思想，你就不能保持警觉。当你警觉的时候，没有思想。所以等一下。当你觉得现在的头脑没有思考，没有云，你很警觉，那么就跟随那声音。



看着当声音不在的时候，然后闭上眼睛。然后看看声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敲击的；然后跟随声音。声音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微妙，然后就不存在了。



然后继跟随声音。注意，警觉。随着声音移动到最后。要看到声音的两极，包括开头和结尾




试着用一些外部的声音，比如铜锣或铃铛之类的，然后闭上眼睛。或者在内在发出任何声音——Aum或任何东西——然后用它做同样的实验。这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从外部做。当你能用外部的声音做到，那么你就能用内在的做到。然后用内在去做，等待思想放空的那一刻，然后在内心创造声音。感受它，跟随它，跟随它前进，直到它完全消失。



在你能做到这一点之前。。。这需要时间。需要几个月，至少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你会变得越来越警觉。必须观察前声音状态和后声音状态。什么都不能错过。一旦你变得如此警觉，可以观察声音的开始和结束，通过这个过程，你将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有时候这看起来很荒谬。这么简单的技巧，怎么能改变你呢？



每个人都很不安，很痛苦，而这些方法似乎很简单。它们看起来像是把戏。如果你去找克里希那穆提，告诉他这就是方法，他会说：“这是一个心理把戏。不要被它欺骗。忘记它，扔出去！”



看起来是这样。很明显，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把戏。



你怎么能通过这么简单的事情改变？但你不知道——它们并不简单。当你做它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们是非常艰巨的。如果你只是听到我讲述它们，它们很简单。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毒药，如果你喝一滴，你就会死”，如果你对毒药一无所知，你会说，“你在说什么？只要喝一滴这种液体，像我这样健康强壮的人就会死？”如果你对毒素一无所知，那么你只能这么说。如果你对此有所了解，就不能这样说。



这似乎很简单：吟诵一个声音，然后在开始和结束时保持觉知









但保持觉知是非常困难的，当你尝试它时，你就会知道这不是孩子的游戏。你没有觉知——当你尝试的时候，你会第一次知道你一辈子都在睡觉。现在你认为你已经觉知了。试试这个。在做任何小事时都可以试试这个。



告诉自己“我会清醒、警觉地呼吸十次”，然后数呼吸次数。“只有十次呼吸，”告诉自己，“我会保持警惕。我会从一到十，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我会保持警觉。”



你会错过的。两三次，然后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你会突然意识到“我错过了。我没有数呼吸。“。或者你可以数，但当你数到十时，你会意识到“我在睡梦中数。我没有警觉。



警觉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要认为这些技巧很简单。



无论采用何种技巧，都需要保持警觉。其他一切都只是一种帮助。



你可以设计自己的技巧。但请记住一件事：必须保持警觉。你可以在睡眠中做任何事情；那都没有问题。只有在问题是保持警觉的条件的情况下，问题才会出现。



第五种发声技巧：



聆听弦乐器时，听它们综合成中心之声；从而无所不在。



还是一样！你听到的是一种乐器——西塔琴，或任何东西。那里有很多笔记。保持警觉，倾听中心核心，所有音符都围绕着它流动的主干，将所有音符凝聚在一起的最深的电流——它是中心，就像你的脊椎一样。整个身体由脊椎支撑。听着音乐，保持警觉，深入音乐，找到它的主干——它是流动的，把一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心。音符来了又去又消失，但核心在流动。要意识到这一点。



基本上，最初，音乐是用来冥想的；尤其是印度音乐作为一种冥想方法发展起来，印度舞蹈作为一种冥想方法发展起来。



对表演者来说，这是一次深度冥想，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次深度沉思。



舞者或音乐家可以是技术员。如果没有冥想，他就是一名技术人员。他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技术人员，但灵魂不在那里，只有身体。只有当音乐家是一个冥想者时，灵魂才会出现。



音乐只是外在的东西。当演奏他的西塔琴时，一个人不仅在演奏西塔琴，他还在演奏他内在的警觉性。西塔琴在表面上演奏，他强烈的意识在内部移动。音乐向外流动，但他是警觉的，不断地意识到它的内在核心。这就是三摩地。这就变成了狂喜。那就成了最高峰。



据说，当音乐家真正成为音乐家时，他会打碎他的乐器——因为它没有用。如果他还需要他的乐器，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只是在学习。如果你能演奏音乐时冥想，那么内在的音乐迟早会变得更重要，而外在的音乐不仅会变得不那么重要：最终它会成为一种干扰。如果你的意识移动到内部，能够找到内在的音乐，那么外部的音乐将是一种干扰。你会扔掉西塔琴，你会把乐器从你身边扔掉，因为现在你已经找到了内在的乐器。但是，没有外部的是找不到的；有了外部的，你可以更容易地变得警觉。



一旦你变得警觉起来，就离开外部，向内移动。对于听众来说也是一样！



但是当你听音乐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不是在冥想。恰恰相反，你把音乐当成了酒精。你用它来放松，你用它去健忘。这是不幸，是痛苦：为提高意识而开发的技术正被用于睡眠。这就是人类继续对自己进行恶作剧的方式。






如果给你一些能让你清醒的东西，你会用它让自己更困。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教义一直被保密的原因——因为人们认为把技术传授给瞌睡虫是无用的；否则他就做不到。因此，技术只提供给那些准备醒来的特定门徒，他们准备从嗜睡中醒来。



乌斯潘斯基在一本书中把Gurdjeeff描述为“扰乱我睡眠的人”。这些人都是扰乱者。像Gurdjeeff、佛或耶稣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搅乱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报复他们。任何扰乱我们睡眠的人，我们都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我们看来不太好。我们可能做了美丽的梦，他来了，扰乱了我们的睡眠。我们想杀了他。这个梦太美了。



这个梦可能很美，也可能不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个梦，徒劳，无用！如果它很美，那么它就更危险，因为它可以吸引你更多，它可以成为一种药物。



我们一直把音乐当作毒品，把舞蹈当作毒品。如果你想把音乐和舞蹈当作毒品，那么它们不仅会成为你睡眠的毒品，还会成为性行为的毒品。所以请记住这一点：性和睡眠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人越困，就越会想性；越清醒，性就越少。性基本上源于睡眠。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变得更有爱，性的全部能量都会转化为爱。



这段经文说：当聆听弦乐器时，要听到它们宗合的中心音——它们完整的中心音——THUS OMNIPPENSE。然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已知的，或者什么是值得知道的。你将变得无处不在随着音乐，找到复合的中心核心，你将变得清醒，随着这种觉醒，你将无处不在。



现在，你在某个地方——一个我们称之为我执的点。如果你能清醒过来，这一点就会消失。那时你将不在任何地方，你将无处不在——就好像你已经成为了所有人。你将成为海洋，你将成为无限。



有限与思想同在。



无限与冥想同在。




结束


=======================================================





第28章：冥想：解除压抑



第一个问题：



问题1压抑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中的一种自动反应，我们甚至没意识到也不想再改变它。我们如何才能学会区分自己的虚假形象和真实形象？



许多事情都需要理解。第一：你所有的脸都是假的；你没有一张真正的脸。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问题。如果你有真实的，你知道。那么问题就永远不会出现了。所有的面孔都是不真实的，虚假的，所以你没有任何可比性。你不知道真相，这就是困难所在。你没有看到真实，真实也不是自然地看到的；要找到它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在禅宗中，他们说真实的是最初的脸——你出生前的脸和死后的脸。这意味着生活中所有的面孔，都是假的。如何找出真正的面孔？你将不得不回到你出生之前。这是找到真实面孔的唯一方法，因为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开始变得虚伪。你已经开始变得虚伪，因为虚伪是值得的。



孩子出生了，他开始成为一名政治家。当他与世界、父母和家庭有联系时，他就参与了政治。现在他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脸。他会像贿赂一样微笑。



他会努力找出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行事，这样他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爱、欣赏。孩子迟早会发现父母和家庭的谴责，他会开始压抑。然后虚假就进入了。



所以你所有的脸都是假的。不要试图在你现在的面孔中找出真正的那个。它们都是假的，同样的假。它们是有用的——这就是它们被启用的原因——实用的，但不是真实的。最深的欺骗是，每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脸是假的，你就会创造另一张你认为是真实的脸。



例如，一个人过着世俗的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有着一家企业和一个家庭，他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的全部虚假，所以他放弃了它。他成为了一个桑雅生，离开了尘世，他可能认为现在的脸是真实的。而这又是一张假脸。它是对其他面孔的反应，有了这种反应，你就永远无法进入真实。通过对一张假脸做出反应，你会创造出另一张假脸。那么该怎么办呢？



真实不是任何需要实现的东西。虚假的东西是你的作品。真实的不需要实现，也不需要培养。而是有待发现的！它已经在那里了。你不必努力达到它，因为任何努力都只会导致另一种假象。



因为假面需要努力；它必须被培育。对于真实的面孔，你什么都不用做，它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你只是简单地离开你对虚假面孔的执着，虚假就会消失，真实的就会保留下来。当你没有东西可以放下，只有不能放下的东西在那里时，你就会意识到什么是真实的。冥想是放下假面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坚持不考虑的原因——因为没有考虑，你就无法制造一张虚假的脸。在一种轻率的意识状态下，你将是真实的——因为基本上是思想制造了虚假的面孔和面具。没有思想就没有假面。你将是无脸的，或者有一张真实的脸——两者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所以要察觉到你的思维过程。不要与它抗争，不要压抑它。只要有觉知：思想就像天空中的云一样存在，你看着它们没有任何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你反对，你就会战斗——而这场战斗将创造一个新的思维过程。如果你支持他们，你会忘记自己，你会漂浮在思维过程的洪流中。你不会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观照者出现在那里。如果你支持，你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反对，你将在反应中创造另一个过程。






所以不要支持也不要反对。



让思想移动，让它们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深深地放手，简单地观照。无论发生什么，观照。不要评判；不要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如果一个神圣存在的想法来了，不要说“美丽！”当你说这句话的那一刻，你就认同了它，你正在配合这个思维过程。



你在帮助它，你在给它能量，你在喂养它。如果你喂养它，它永远不会掉下来。



或者，如果有一种想法，一种性的想法，不要说，“这是坏的，这是罪。”因为当你说，“这个是罪”时，你已经创造了另一系列的想法。性是一种思想，罪是一种想法，上帝是一种思维。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用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只是漠不关心地看着。



这需要时间。因为你的头脑被观念所占据，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



当我们看到某件事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判断了它。我们不会等待哪怕一瞬间。你看到一朵花，你已经说过：“它很美。”在看到的过程中，解读就来了。



你必须不断地意识到放弃这种机械的判断习惯。你看到一张脸，就已经判断了——丑、好、坏，或者其他什么。这种判断已经根深蒂固，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任何东西。思想会立刻进入。它变成了一种解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看。



不要解读。简单地看。



以放松的姿势坐下或躺下。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思想活动起来。如果你说，“坏！”如果你谴责，那么你就在开始压制它们。然后你就不允许它们自己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需要做梦，因为无论你白天压抑什么，你都必须在晚上释放。被压抑的东西继续强迫它表达，它需要表达。所以，无论你压抑什么，你都会做梦。梦是一种宣泄。



现在现代睡眠研究表明，你可以被剥夺睡眠，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你不能被剥夺做梦。认为睡眠是非常必要的旧观念已经被发现是错误的。做梦才是非常必要的，而睡眠不是，睡眠是必要的，因为你不能在没有睡眠的情况下做梦。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可以从外部判断的技术

无论你是在做梦还是只是在睡觉。如果你只是睡着了，它们会打扰你的睡眠——整个晚上。当你做梦的时候，他们会允许，当你不做梦的时候他们会扰乱睡眠，不会有坏的结果。



但是，如果他们在你做梦的时候打扰你，让你在不做梦的时候睡觉，三天之内你会开始感到头晕，七天之内你就会感到深深的不安。



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感到不舒服。在三周内，你会感到某种类型的精神错乱。会发生什么？这是因为梦是一种宣泄。如果你在白天继续压抑，如果压抑不被允许表达，它们就会在你身上积累，这种压抑的积累是疯狂的。



在冥想中，你不会压抑任何思想。但这很难，因为你的整个头脑都是由判断、理论、“主义”、教义和信仰组成的。因此，一个深深痴迷于任何想法、哲学或宗教的人，都无法真正进入冥想。这很难，因为他的痴迷会成为障碍。因此，如果你是基督徒、印度教徒或耆那教徒，你将很难进入冥想，因为你的哲学会给你判断。——这是好的，那不是好的，这必须被压抑，这是不允许的。



所有的体系信条都是压抑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压抑的，因为它们给了你解释。他们不允许你看到生命的本来面目。他们强迫你对它进行解读。



想要深入冥想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些意识形态的荒谬。



做一个简单的人，没有任何体系信条，没有生活态度。只要做一个求道者——一个在探究中的人，一个深入探究生命是什么的人。不要强迫任何意识形态凌驾于它之上。



然后就很容易进入冥想了。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冥想者乔达摩佛坚持认为，不需要意识形态，不需要体系信条，不需要关于生命的概念。有没有上帝毫无意义，无关紧要。MOKSHA解脱，解放，是否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你的灵魂是否不朽也是没有意义的。



佛之所以如此反体系信条，并不是因为他反哲学，而是因为反体系信条可以成为冥想者跳入未知的基础。



体系信条意味着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对未知事物有了偏见。它只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假设和人为构建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不要评判，让思想轻松流动。随着河流的流动，让思想自由流动；就坐在岸边看着。这种观察应该是纯粹的——不伴随任何解释。迟早，当水流过，当被压抑的想法移动时，你会发现缺口来了。一个想法会消失，另一个想法不会到来，会有一个间隙——一个间隔。在这段时间里，虚无发生了。在这段时间里，你将第一次看到你的真实面孔，本来的面孔。



没有思想就没有社会。当没有思想时，就没有其他人。



当没有其他人，没有社会时，你不需要有任何面具。



深思熟虑就是丢掉假面。在这段时间里，当一个想法消失了，另一个想法没有出现时，在这段期间，你将第一次知道你的本脸是什么——你未出生时的脸和你死后的脸。生命中所有的面孔都是假的。一旦你知道了真实的面孔，一旦你感受到了佛教徒所说的内在本质——内在佛的本质——当你感受到这种内在本质时，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是一眼，你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因为现在你会不断地知道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真实的。然后你就有了标准。然后你可以进行比较，就没有必要问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而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只有通过冥想，你才能了解什么是虚假的图像，什么是真实的面孔。当然，头脑是自动的，你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机械的。很难打破这种机械性。



首先要理解的是：机械性是生命的必需品——你的身体有一个内在的机制。科林·威尔逊称之为内在机器人，你体内有一个机器人。一旦经过训练，一旦你接受了任何训练，这种训练就会传递给机器人。你可以称之为记忆，你可以称它为头脑，任何东西——但机器人这个词很好，因为它绝对是机械的，自动的。



它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



你正在学习开车。当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必须有意识和警觉。危险就在那里。你不知道如何开车，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你会保持警觉。这就是为什么学习是如此痛苦，一个人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当你学会了驾驶时，驾驶已经被赋予了你大脑中的机器人部分。现在你可以继续抽烟、唱歌、听收音机、和朋友聊天，甚至可以爱你的女朋友。你可以继续做任何事情，你生命中的机器人部分就会驱动。



你将不被需要；你减轻了负担。机器人会做任何事情。



你甚至不必记住该往哪里转弯；你不需要。机器人会知道在哪里转弯，在哪里停车，在哪里不该停车，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你被解雇了。机器人什么都能做。



如果发生了非常突然的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故，或者机器人因为没有接受过训练而无法处理的事情，只有这样，你才会被需要。突然间，你的身体里会有一个冷颤。机器人将被替换，你将代替它。你能感觉到那个冷颤。当你突然觉得要发生事故时，你的内心会有一种冲动。机器人走开了；它给了你位置。现在你在开车。但当事故得以避免时，机器人将再次接管。



你会放松，机器人会开车。



这对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事！



如果没有机器人来做，你就根本做不到。因此，机器人是必要的。




我并不反对机器人。去把你学到的东西交给机器人，但要做主人。不要让机器人成为主人。这就是问题所在：机器人会努力成为主人，因为机器人比你更有效率。机器人迟早会对你说：“完全退休吧。不需要你。我可以更高效地做事。”



继续做主人。为了让你继续成为机器人的主人，你能做些什么？



只有一件事是可能的，那就是：有时，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把缰绳掌握在你手中。告诉机器人放松，坐到座位上，开车——没有任何危险，因为在危险中，冷颤又是自动的，你更换机器人是自动的。你在开车：突然，没有任何必要，告诉机器人放松。你坐到座位上开车。你在走路：突然想起并告诉身体“现在我会有意识地走路。机器人被停用。我是主人，我会有自觉地移动身体。”你在听我说话：是机器人部分在听我的话。



突然一个冷颤；不要让思想进来。



直接、有意识地听我说。



我说有意识地听是什么意思？当你无意识地听到时，你只是专注于我，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我存在，演讲者存在，但听众是无意识的。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倾听者。当我说把控制权掌握在你手中时，我的意思是要注意两点：演讲者和听众。如果你意识到这两点，演讲者和听众，你就成为了第三个——观照者。



这个观照将帮助你保持主人的身份。如果你是主人，你的机器人就不会打扰你的生活。它扰乱了你的生活。因为这个机器人，你的整个生活变得一团糟。它很有帮助，很有效率，但它会继续夺走你的一切——甚至是那些不应该给它的东西。



你已经坠入爱河：这一开始很美，因为它还没有交给机器人。你正在学习。你是活着的，有意识的，警觉的，爱是美丽的。但机器人迟早会接管它。你将成为丈夫或妻子，你将把责任交给机器人。



然后你会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但你不会说出来。机器人会说出来，就像留声机唱片。那么它就是一个记录的东西。你只要一次又一次地播放，你的妻子就会知道——因为每当你的机器人说“我爱你”时，这毫无意义。



当你妻子说“我爱你”时，你也会知道这没什么，因为留声机唱片上的一句话只会制造噪音。这毫无意义；这毫无意义。



然后你会想做每件事，但你没有去做。然后爱变成了一种负担，一个人甚至想逃离爱。你所有的感觉，所有的关系现在都由机器人来指导。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你坚持不做某件事，但机器人坚持让你做，因为机器人受过做这件事的训练。你总是失败的，机器人总是成功的。



你说“我不会再生气了”，但你说这毫无意义，因为机器人是经过训练的。而且训练时间很长，所以只是在脑海里说一句“我不会再生气了”，不会有任何效果。这个机器人已经训练很久了。所以下次当有人侮辱你时，你决定不生气也无济于事。机器人会立即负责，机器人会做任何它被训练要做的事情。最后，当机器人做了这件事时，你又会后悔。



但困难在于，即使是这种忏悔也是由机器人完成的，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在愤怒之后，你会忏悔。机器人也学会了这个技巧；它也会忏悔，下一次你又会做同样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以某种方式表现，不顾自己。



“不顾你自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里面有另一个可以行动的自我，它可以不顾你而做一些事情。那个自我是谁？机器人！






该怎么办？不要许下“我不会再生气”的誓言。这是弄巧成拙的；他们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相反，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有意识地去做。从机器人那里接管一切普通的事情。吃饭时要有意识地吃饭。不要像你每天做的那样机械地做。吸烟时，要有意识地吸烟。不要让你的手无意识地移到包上，不要无意识地把烟拿出来。要有意识，保持警觉——这是有区别的。



我可以机械地举起我的手，没有任何意识；我也可以举起我的手，让充分的意识在我的手中流动。试试看！你会感觉到不同。当你保持觉知的时候，你的手会非常缓慢，非常安静地举起，你会觉得这只手充满了意识。当你的手充满了意识时，你的思想就会消失，因为你的整个意识都会转移到手上。现在没有精力思考了。



当你自动地、机械地举起你的手时，你会继续思考，你的手也会继续移动。谁在动那只手？你的机器人。自己动手！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任何时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这样做。



由机器人负责。很快你就能掌握这个机器人了。但不要用复杂的情况进行尝试——那是自杀。我们总是用复杂的情况尝试，但因为复杂，你永远不会赢。从简单的情况开始，即使你效率不高，也不会造成伤害。



我们总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努力。例如，一个人认为，“我不会生气。”愤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机器人不会把它留给你。最好是机器人来做，因为他知道的比你多。你做关于性、不做某事或做某事的决定——但你不能坚持到底。机器人将接管。情况非常复杂，需要比现在更有效的处理。



除非你非常清楚，你可以在没有机器人帮助的情况下处理任何复杂的情况，否则机器人不会允许你这样做。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防御机制。如果不是这样，你的生活会一团糟——如果你在复杂的情况下继续从机器人那里拿走事情。



尝试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比如走路。试试这个；没有害处。你可以对机器人说：“不会有任何伤害。我只是走路，散步，我哪儿也不去——只是走路。”。



我可以效率低下，所以不需要你。“



然后意识到，慢慢走。在你的整个身体中充满意识。当一只脚移动时，就跟着它移动。当一只脚离地时，就跟它一起离开地面。当另一只脚接触地面时，就和它一起接触地面。要非常清楚。不要用思想做任何其他事情；只要把整个思想转化为意识。



这将是困难的，因为机器人将持续干扰。每一刻，机器人都会试着说：“你在做什么？我能做得比你更好。”他也能做得更好。所以尝试一下非严肃的事情，非复杂的事情，简单的事情。



佛祖告诉他的弟子要有觉悟地走路、吃饭和睡觉。如果你能做这些简单的事情，那么你也会知道如何带着意识进入困难的事情。



那你可以试试。



但我们总是尝试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被打败了。然后失败的感觉会让你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悲观情绪。你开始认为你什么都做不了。这对机器人很有帮助。当你遇到困难时，机器人总是会帮助你做一些事情，因为那样你就会失败。然后机器人可以对你说：“交给我吧。我总是能做得比你做得更好。”



从简单的事情开始。禅宗佛教徒，禅宗僧侣，已经多次被记载这样做。



当博绍Bosho被问到：“你的冥想是什么？你的SADHANA仪轨是什么，精神练习？”他说：“当我感到饥饿时，我会吃东西，当我感到困倦时，我就会睡觉。这就是全部。”



问的人说：“但我们都这样做。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博绍又重复了一遍。他说：“当我饿的时候，我吃东西，当我觉得困的时候，就睡觉。”



这就是区别。当你觉得饿的时候，你的机器人会吃东西，当你觉得困的时候，机器人会睡觉。博绍说“我”，这就是区别。



如果你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清醒，觉知就会增强。有了觉知，你将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东西。这是你第一次成为一个人——现在你还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一个机械的东西有很多面具——没有脸。







如果你是一个人——活着、警觉、有觉知——你就能拥有真实的存在。如果你只是一个机械装置，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存在。每一刻都会改变你；每种情况都会改变你。你将只是一个漂浮的东西，没有内在的核心，没有内在存在。意识给你内在的存在。没有它，你会觉得自己在，但你不在。



有人问佛祖：“我要为人类服务。告诉我我该如何服务。”佛祖深深地、敏锐地、怀着深深的同情看着这个人，然后他说：“你在哪里？谁会为人类服务？你还不在。”。



首先，当你在，你不需要问我。当你在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值得做的事情。“



Gurdjieff指出，每个人都认为他在，他一直。



有人走到Gurdgieff面前，问道：“我内心非常疯狂。我的思想在冲突和矛盾中不断发展，所以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来化解这种思想，获得精神上的平静和内心的平静。”Gurdjeff说：“不要思考思想，你对此无能为力。第一件事就是在场。首先你必须在场；然后你可以做点什么。但你不在。”



“你不在”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机械的东西，按照机械定律工作。开始警觉起来吧。将意识与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结合起来——从简单的事情开始。



第二个问题：



问题2解释咒语祝福的含义、准备和过程——咒语启蒙。为什么个人必须对咒语保密？



首先试着理解什么是启蒙，什么是祝福DEEKSHA。这是一种深刻的交流，一种能量从师傅到弟子的深刻传递。能量总是向下流动。



每一种能量都向下流动，就像水向下流动一样。师傅——一个已经获得、已经知道、已经成为的人——是能量的最高峰，是最纯粹的能量。。。能量的珠穆朗玛峰。这种能量可以向下流向任何接受、谦逊、顺从的人。这种臣服的态度——接受的态度，深深的谦卑——将可以接受。否则你自己就是一座高峰；你不是一个山谷。那么能量就无法向下流向你。



你是另一种高峰，我执的高峰——不是能量的，不是存在的，不是幸福的，不是意识的。你是自我的密度，是“我”的密度。你是一个顶峰，有了这个顶峰，就不可能开始。我执是障碍，因为我执封闭了你，你不能臣服。



要成为一个弟子，要被启蒙，一个人必须完全臣服于自己。而且不是部分臣服。臣服意味着全部。你不能说“我部分臣服”——这毫无意义。然后你仍然在那里与你的我执同在。我执必须被放下，当你放下我执时，你就会变得容易接受、开放。你变得像一个山谷，然后顶峰可以向下流向你。我并不是在象征性地说话，事实就是这样。



你恋爱过吗？然后你可以感觉到爱实际上在两个身体之间流动，这是一种真正的流动。能量正在被传递、传递、接收、给予。但爱是在同一层面上。你们都可以保持我执的巅峰，爱情仍然可以。



但和师傅在一起，你就不在同一水平上了。如果你试图达到同样的水平，那么启蒙就变得不可能了。



爱是可能的，但启蒙变得不可能。只有当你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只是谦卑、臣服、开放接受——当弟子是女性化的，只是子宫般的，被动的，能够接受时，才有可能启蒙。师傅是启蒙的主动因素。



这个启蒙的秘密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因为我们受的教育越多，越文明，越有教养，那么我们就变得越自我。现在，臣服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不可能了。这一直都很困难，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启蒙是内在能量、实际能量的转移，如果你准备好并接受，师傅可以进入你，并可以改变你。但是，深深的信任是需要的——比爱情中需要的更多的信任——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完全蒙在鼓里。



只有师傅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关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因为人类的思想有很多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事情发生之前说了什么，就会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不能说的。



所以有许多事情是师傅不能对你说的。他可以对你做，但不能对你说。这样做就是启蒙。他实际上在你体内移动——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脑海里。



他清洗你，改变你。唯一需要的是你的完全信任，因为没有信任就没有开口，他也不能进入你：你的门是关着的。








你总是在为自己辩护。生命是一场斗争——一场为生存的斗争。



这场斗争给你画上了句号。你是封闭的，害怕；你害怕脆弱。



有人可能会进入，有人可能在你内心做一些事情。所以你退缩了，你保持封闭——只是躲在后面，不断地防御。



在初始阶段，你必须失去这种防御；这种防御盔甲必须扔掉。



你变得脆弱，然后师傅才可以进入你。例如，这就像是一场深情的表演。你可以强奸一个人，但无法强奸一个精神。你可以强奸一个人，因为这是一种身体强奸，而且身体可以在没有任何同意的情况下被强奸和进入。没有本人的意愿，你就可以强奸。这是一件被迫的事情。身体是物质；事情可以强加给它。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启蒙阶段。师傅进入你的精神，而不是你的身体。除非你准备好并接受，否则无法进入。精神不能被强奸，因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一个精神问题，你不能强迫进入一个精神。暴力不可能与它同在。



因此，当弟子准备好并敞开心扉，就像一个爱人，邀请并接受，准备好，在深深的放手中，只有这样，师傅才能进入并工作。



许多个世纪的工作可以在瞬间完成。在许多世中，你可能无法在一瞬间完成某些事情。但你必须变得脆弱，完全信任他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在你内在做什么。



女人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性行为对她来说是一次未知之旅。除非她爱这个男人，除非她准备好承受痛苦，承担孩子的负担，怀九个月的孩子，然后对孩子做出终身承诺，除非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否则她不会允许这个男人进入她的身体——因为这不仅仅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整个生命。当她陷入深深的爱时，她就准备承受痛苦，做出牺牲。在深深的爱中牺牲和痛苦是幸福的。



但是弟子的问题更深。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出生的问题，一个新孩子的问题，这是他的重生。他自己将获得重生。他将在某种意义上死去，他将在不同的意义上出生。如果师傅进入他，这是可能的，但师傅不能强迫。强迫是不可能的。弟子只能邀请它。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是精神门徒训练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门徒继续为自己辩护，继续在他周围制造越来越多的盔甲。他对待师傅就像对待世界上任何人一样；同样的防御机制仍在发挥作用。



然后时间被不必要地浪费了，精力被浪费了，时间被推迟了，这可能发生在现在。但这是很自然的，有时甚至师傅与的弟子都错过了机会。



阿难是佛祖的大弟子之一，也是离他最近的弟子，在佛祖在世的时候，他无法达成解脱。佛祖与阿难相处了四十年，而阿难却无法达成。但是许多在阿难之后来的人都达成了，然后这就成了一个问题。阿难是最接近的人之一。他与佛祖同睡一室，连续四十年与佛祖同行。他就像是佛的影子；他对佛祖的了解，即使是佛祖也可能不知道。



但他无法达成；他还是老样子。一件很普通的事是唯一的障碍：他是佛的一个堂兄。这创造了我执。



佛祖死了。。。他们成立了个委员会，要把佛祖说的话都写下来。它必须在那时写。很快那些与佛一起生活的人就不在了，所以一切都必须记录下来。但是委员会不接受阿难，只有他知道那些伟大的经历，佛的陈述，他的生活，他的传记。这一切都为阿难所知；没有其它人知道这么多。







但是委员会决定不能允许阿难进入，因为他还没有开悟。他不能记录佛的语录，因为一个愚痴的人是不能被相信的。



他不会欺骗人，但对一个愚痴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他可能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据他所知，他可能会真实地讲述它，但他是一个尚未觉醒的人。他在睡梦中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只有那些被唤醒了人可以记录——他们明白。



阿难就在门外哭泣。门关上了，他就在门口哭了二十四个小时。但他们不允许他。在这二十四小时里，他一直在哭泣，哭泣，然后他突然意识到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他在佛活着的时候没能达成，障碍是什么。



然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记忆中。与佛在一起四十年！他还记得第一天来向他皈依的情景。但他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他错过了整个入会。他不能开悟，因为这是一个条件。



他来到佛前说：“我是来做你的弟子的。一旦我成为你的弟子，你就是师傅，我必须听从你说的任何话，我必须服从。但现在我是你的哥哥，我可以命令你，你必须服从。你不是师傅，我不是弟子。一旦我被启蒙，你就是师傅，我就是弟子。”。



那我就什么也不能说了，所以在我成为门徒之前，这是我的三个条件。同意这三个条件；那就让我来吧。”



条件不是很大，但条件就是条件，然后你的臣服不是完全的。他们是非常小的条件，非常有爱的条件。他说：，“第一，我将永远跟在你身边。你不能叫我去其他地方。我活着的时候，我将是你的影子；你不能命令我离开。给我承诺——因为以后我只是一个门徒，如果你命令我离开，我就必须遵守。这将是给一个哥哥的承诺——我将跟在你身边。你不能让我去其他任何地方。我只是你的影子。”噢我会睡在你睡觉的房间里。



“其次，每当我让你‘见见某个人’时，你就必须见见他。无论你不想见面的原因是什么，你都必须同意。如果我想让某人得到你的 达显——神圣的临现——你就必须给予。”。



“第三，如果我说必须收某人为徒，你不能拒绝。满足我这三个条件。答应我，然后收我为徒。我不会再问任何问题，因为我只是一个门徒了。”



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时，当他在委员会门前哭泣时，在他回忆起自己的记忆后，他突然意识到，启蒙并不存在，因为他没有接受。



佛祖同意了。他说：“好吧！”之后他一生都遵循这三个条件。



但是阿难错过了，最近的却错过了。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开悟了。佛还在的时候这不可能发生，而佛不在了却发生的：他臣服了。



如果有臣服，即使是一个缺席的师傅也可以帮助你。如果没有臣服，即使在场的活着的师傅也无法帮助你。因此，在启蒙中，在任何启蒙中，都需要臣服。



念咒意味着当你臣服时，师傅会进入你——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精神。他会在你身上移动，为你找到一个声音，这样无论何时你吟唱这个声音，你都会在不同的维度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除非你已经完全臣服，否则咒语是不能发出的，因为咒语发出意味着师傅已经进入你，感受到了你内心深处的和谐。然后他发出一种象征性的声音，与你内心的音乐和谐一致。



当你吟唱那声音的那一刻，你进入了你内在音乐的世界，内在的和谐就进入了。



那个声音只是一把钥匙，除非知道锁，否则钥匙是不能发出的。所以，除非我知道你的锁，否则我不能给你钥匙，因为只有当钥匙可以解锁时，它才有意义。任何钥匙都不行，每个人都是一把特殊的锁——你需要一把特定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咒语要保密的原因。



如果你把你的咒语交给某人，他可能会尝试一下，但那把钥匙不适合那把锁。有时，当你把错误的钥匙强行塞进锁里时，你可能会破坏锁，扰乱锁。你可以干扰它，即使找到了正确的钥匙，它也可能不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咒语要绝对保密的原因。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你许下的诺言。主人给你一把钥匙，这是一把只给你的钥匙。你不能继续分发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有害的。



只有当你的锁完全打开时，你才能交钥匙。但是你不会把这把钥匙给任何人。然后你就有能力进入另一个世界。然后你就能感觉到锁，并为它设计一把钥匙。



钥匙总是由师傅设计的。如果有一堆钥匙，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认为所有钥匙都是一样的。可能只有很小的差异，微小的差异，甚至同一个词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例如，Aum。这有三个音——“A-U-M”。如果强调中间音“U”，这是一个钥匙。如果重点放在“A”上，那就又是另一个。如果重点放在“M”上，它又是一个不同的钥匙；它会打开不同的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强调咒语要像师傅给出的一样精确地使用。



所以师傅在你耳边念咒语；他把它唱得恰到好处。



他在你耳边吟唱，你必须变得如此警觉，以至于你的整个意识都会进入耳朵。他吟唱它，然后它进入你的身体。你现在必须记住它——它是针对你个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咒语保密；它们不应该公开。



它们是危险的，如果你被启蒙了，你就知道。如果一个师傅真的给了你一把钥匙，你就会知道。你珍惜它就像珍惜任何东西一样；你不能继续传播它。它可能对他人有害，也可能对你有害——原因有很多。



首先，你违背了一个承诺，在承诺被违背的那一刻，你与师傅的联系就被打破了。你不会再和他联系了。如果信守承诺，就会有持续的联系。



第二，如果你把咒语传给任何人并谈论它，它就会浮出水面。更深的根被打破了，它就成了呓语。



第三，如果你能保守任何秘密，你越保守秘密，它就会越深入。它一定会走得更深。



关于玛尔巴，有人说，当他的师傅给他这个秘密咒语时，让他承诺这个咒语将绝对保密。“你不能谈论它，”



然后，玛尔巴的师傅出现在他的梦中，他说：“你的咒语是什么？”即使在梦中，玛尔帕信守了他的承诺，他也拒绝告诉它。



据说，因为担心有一天在梦中师傅会来或派人来，他可能睡着了，会打破秘密，承诺也会被打破，所以他完全停止了睡眠。他不睡觉！



他已经有七八天没有睡觉了，他的师傅问玛尔巴：“你为什么不睡觉？我看你根本不睡觉，怎么了？”马尔帕说：“你在和我玩把戏。”。你是在梦里来的，你在问咒语。我甚至不能告诉你。一旦有了承诺，即使在梦中也不会从我嘴里说出来。但后来我变得很害怕。睡着了，谁知道呢！总有一天我可能会忘记。“



如果你意识到要信守承诺，即使在梦中你也会记住它，那么它就会深入。它正在深入，它正在进入内在境界。它移动得越深，它就越是你的钥匙——因为锁在最深处。尝试任何东西。



如果你能保守秘密，它就会深入。如果你不能保守秘密，它就会搬走。



你为什么想对别人说点什么？你为什么喋喋不休？其实，你谈论的任何事情都让你松了一口气。一旦你说出了它，你就松了一口气；它已经搬走了。



整个精神分析就是这样。精神分析学家只是在听，而病人却在继续说话。这对患者有帮助，因为他越是谈论自己的问题、内心冲突和相关想法，他就越能从中解脱出来。






当你能保守秘密时，情况正好相反。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你谈论它。它会进入地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总有一天它会锁定。



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3关于基于声音的冥想技术，请解释你在动态冥想中演奏的混沌音乐与西方的摇滚乐之间的区别。



你的头脑一片混乱。这种混乱局面必须解决，必须付诸行动。混乱的音乐可能会有所帮助，所以如果你正在冥想，播放混乱的音乐或周围有混乱的舞蹈，这将有助于消除你的混乱。你会融入其中，你会变得无所畏惧。这种混乱的音乐会击中你混乱的内心，并将其带出来。这很有帮助。



摇滚、爵士乐或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混乱的音乐也有助于某些东西的出现，而这些东西就是被压抑的性。我关心你所有的压抑。



现代音乐更关注的只是你压抑的性，但也有相似之处。



然而，我不仅关心你压抑的性，我还关心你所有的压抑——性的或非性的。



摇滚乐，或其他类似的音乐，在西方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基督教。



二十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一直在压抑性。他们强行把性压入到内在深处，以至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变成了变态。



因此，西方必须通过音乐、舞蹈、混乱的绘画、混乱的诗歌——在各个方面——来减轻基督教对人、对人的思想犯下的罪恶。


在西方，思想必须以某种方式从许多世纪的压抑中完全解放出来。从各个方面来说，他们都在做这件事。今天所有有影响力的事情都是混乱的。但性并不是唯一的东西，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性是最基本的东西，它很重要，但还有其他的东西。你的愤怒被压抑，你的悲伤被压抑，甚至你的幸福也被压抑。




人是一个压抑的存在。他什么都不允许做，他只需要遵守规则。他不是一个自由人，只是一个被奴役的奴隶，整个社会都是一座大监狱。



墙壁非常微妙：它们是透明的玻璃墙。你看不到它们，但它们无处不在。你的道德，你的文化，你的宗教，它们都是墙。



它们是透明的，你看不到它们，但每当你想穿过它们时，你就会被扔回去。



这种精神状态是神经质的。整个社会都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持混乱的冥想。放松自己，表现出任何社会强加给你的东西，强加给你的情况。把它们表现出来，放松自己，进行宣泄。音乐很有帮助。



一旦你能抛弃你内心压抑的一切，你就会重新变得自然，你会再次成为一个孩子。



有了这个孩子，许多可能性都打开了。而你一切都是关着的。当你再次成为一个孩子，你的能量才能被转化。那么你就是纯洁的，天真的，有了这种天真和纯洁，转变就可能了。



拘谨的能量无法转化。需要自然的、自发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持把事情表现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把社会抛出去。社会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你。它没有把你留在任何地方；它从各处进入。你是一座堡垒，社会已经从四面八方进入。它的警察，它的牧师，他们做了很多让你成为奴隶的事。你不是自由，只有当人成为完全的自由时，他才能获得幸福。



为了让你获得完全的自由，整个社会都必须被你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变得反社会。一旦你抛弃了社会，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内在的纯粹自由，你就可以与社会共存；没有必要反对。但是社会就不能进入你。你可以在里面移动，你可以在其中表演，但然后整个事情就变成了一场心理戏剧——你在表演。



现在社会不能杀了你，不能奴役你；你的行为是有意识的。



那些变得反社会的人只是表明他们仍然被束缚在同一个社会中。



西方所有的反社会运动都是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



你任然被同一个社会牵连，你以相反的方式与同一个社会发生关系。你是倒立的，仅此而已。你在做SHIRSHASANA——倒立的姿势——但你是同一个人。无论社会坚持什么，你都在做相反的事情——但你仍然在追随社会。这无济于事。



如果你反对，你永远不会超越社会，你永远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社会死了，你也会死。想想在西方他们现在所说的建制派——主流社会——以及嬉皮士、雅皮士或其他人的非主流另类社会。




他们作为这个主流社会的另一面而存在。如果主流社会解散，它们将不存在。它们不能自己存在；它们只是一种反应。



你不能单独创造一个嬉皮士社会。嬉皮士只是作为主流的反对者而存在——只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反应。它们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无论他们多么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他们都不是独立的。主流社会是他们的来源，他们的生活。一旦主流不在那里，他们将不知所措。他们做什么都是主流决定的。他们反对它，但方向和指示是由主流发出的。



如果主流说留短发，你会留长发。



但如果没有主流，该怎么办？如果主流说清洁，你就可能很脏。但是，如果没有主流，没有对清洁的大惊小怪，你就不会这样。主流怎么么说，你都会反着来——但你是按照主流反着来。



所以反社会分子不是革命者。他们是反动派，是同一社会的一部分，也是同一个社会的产物。



一个冥想者，一个圣人，不是反社会的，他超越了社会。他并不反对主流，也不支持主流——但他并不把它当回事。他知道这只是一场戏；他像演员一样在里面活动。如果你能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在社会中流动，它永远不会打动你；你仍然超越了它。所以不要支持它，也不要反对它。



但是你怎么能做到呢？只有当你把社会抛弃了，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它在那里，那么有两条路向你敞开：要么追随它，要么反对它；你被束缚了。首先，一个人必须清理自己的社会，然后你第一次成为一个个体。而现在你不是，你只是一个社会单位。



当这个社会被抛弃，当它的整个存在被抛弃时，你又回到了童年：你变得纯真了。这种纯真比任何孩子都要深刻，因为你经历过沉沦，又一次升起。



这是一次复活。你经历过，你知道所有的废话。现在你又纯真了。这种纯真成为了神性的圣殿。



一旦你能把这个社会从你身上赶出去，没有任何怨恨，没有反对它，也没有任何反应。。。如果你能简单地把社会从你身上赶出去，那么神性就可以进入你。



社会在你里面，神性会在外面；随着社会的退出，神性可以进入——因为神性意味着存在。社会是一种人类的局部现象。存在是更大的，无限的。它与人、道德、传统无关，而是与存在的根源有关。



一个人必须超越社会，而不是反对社会，记住。这种混乱的方法对你有帮助。这是一种宣泄。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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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平息思想的声音技巧


经文：

42. INTONE A SOUND AUDIBLY, THEN LESS AND LESS AUDIBLY AS FEELING DEEPENS INTO THIS SILENT HARMONY.
42.唱頌一個可聽見的聲音，然後越來越聽不見, 於是情感已深入這寧靜的和諧之中。

43. WITH MOUTH SLIGHTLY OPEN, KEEP MIND IN THE MIDDLE OF THE TONGUE. OR, AS BREATH COMES SILENTLY IN, FEEL THE SOUND “HH”.
43.嘴巴微張，留意在舌心處。或者，當氣安靜地進來時，感覺那“哈”聲。

44. CENTER ON THE SOUND ”AUM” WITHOUT ANY “A” OR “M”.
44.以聲音“唵”為中心並且不帶任何的“阿”或“嗯”。


Tantra将生命划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SANSAR——也就是世界；另一种是MOKSHA——它可以是终极的，隐藏的，可以变得明显。但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隐藏的东西就在此时此地，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你不知道，但并非不存在。它就在那里。终极的和目前的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存在的两个维度。



所以对于Tantra来说，并没有矛盾，并没有二元性。由于我们的局限性，一个看起来像两个；因为我们看不到整体。当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那一刻，一个就是一个。这种分歧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我们有限的知识中。我们所知道的是SANSAR——世界；未知的但可以知道的是MOKSHA——超越的，终极的，完全的。



对于其他传统，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对Tantra来说，没有冲突。



这一点必须在头脑和心中得到非常深刻的理解。除非你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你将永远无法理解Tantra的观点。



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这种信仰都是二元性的。无论你是基督徒、穆罕默德教徒、印度教教徒还是耆那教教徒，你的信仰都是双重的，是冲突的。这个世界似乎是与神圣对立的，你必须与这个世界抗争才能到达神圣。这是所有所谓宗教，特别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共同信仰。



思想（mind）很容易理解二元性。相反，它只能理解二元性，因为思想的功能就是分裂。思想的功能就是将整体切割成碎片。



思想就像一个棱镜，当一束光进入棱镜时，它被分为七种颜色。思想是一个棱镜，现实通过它而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思想热衷于分析。它继续将事物分割成碎片，除非没有什么可分割的，否则它无法阻止自己。因此，思想有一种倾向，即达到原子的最低层次。它一直在分裂，分裂，直到不可能分裂的时刻到来。如果分裂仍然是可能的，它将进一步分裂。



思想走向碎片，走向最微小的碎片，而现实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碎片。因此，需要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来了解真实情况：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分析的过程；结晶的过程，而不是分裂的过程。需要一个无念（nomind）的过程。


Tantra否认分裂，Tantra说整体是完整的。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是世界，隐藏的部分是神圣，或上帝，或你所称的任何东西——但隐藏的部分就在此时此地。你没有意识到，但它就在此时此地。已经是了。对你来说，它将在未来，但对存在来说，它就在此时此地。你可能不得为找它而旅行；你可能必须达到一种看待事物的无念态度——然后它就会显现出来。你只是站着，太阳正在升起，但你是闭着眼睛站着的。早晨就在此时此地，但对你来说，它不在此时此地。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这对你来说才是事实。



在存在中，早晨就在那里，但不是为你而存在的。你对它是封闭的，它对你来说是隐藏的。对你来说，只有黑暗，光明是隐藏的。但如果你睁开眼睛，早晨的任何一刻对你来说都将成为事实。这已经是事实了，只有你是盲人。



Tantra说世界已经是神圣，但是你是盲目的。因此，你在失明中所知道的一切都将被称为世界，而因失明而隐藏的一切都是神圣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世界sansar就是解脱moksha，这个世界就是神圣的，这个世界是终极的。当下的和最终的不是两个，而是一个。这里和那里不是两个，而是一个。






因为这种坚持，很多事情对Tantra来说都成为可能。第一：Tantra可以接受一切，深度的接受会让你完全放松。没有什么能让你放松。



如果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没有分歧，如果超验在此时此地迫在眉睫，如果物质只是神的身体，那么没有什么是否定的，没有什么是要谴责的，你不必紧张。即使你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神圣，Tantra不急。它已经在那里了，而且时间并不缺乏。它永远在这里；只要你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它。而你已经得到的是隐藏的神性。



因此，基督徒对谴责、罪恶或其他类似宗教的态度，对Tantra来说完全是荒谬的，因为如果你谴责某件事，你的内在也会分裂。你不能只从表面上划分事物。如果你分开，你也会被平行分开。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是错误的，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变得错误，因为你的身体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是通往终极的障碍，那么你的生命都会受到谴责，你会感到内疚。然后你不能享受，然后你不能生活，然后你就不能笑。然后严肃就会变成你的脸。你只能是认真的；你不能不严肃，不能嬉戏。



这件事发生在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他们变得死了，严肃起来。



由于严肃，他们死了，因为他们无法接受生命的现状。他们否认生命，他们觉得除非否定，否则他们无法到达另一个世界。



因此，另一个世界变成了理想、未来、欲望和愿景，而这个世界变成了罪恶。然后人们会感到内疚。任何让你内疚的宗教都会让你变得神经质。它让你发疯！从这个意义上讲，Tantra是唯一健康的宗教。



只要任何宗教变得健康，它就变成了Tantra——它变成了密教。所以每个宗教都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在方面：教会、组织、张扬、开放。这方面总是否定生命。另一个方面是内核。每一种宗教都有：神秘的。它总是Tantra式的——完全接受。



除非你完全接受这个世界，否则你无法在内心感到自在。不接受会造成紧张。一旦你接受了一切的本来面目，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自在了。



Tantra说，这是一件基本的事情：你必须像在家。只有到那时，更多的事情才成为可能。如果你紧张、分裂、冲突、痛苦、内疚，你该如何超越？你内在太疯狂了，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在这里如此投入，如此痴迷于这里，你无法超越。



这似乎自相矛盾。那些太过反对世界的人，也太过身处其中；他们必须是。你不能离开你的敌人，你被敌人附身了。



如果这个世界是你的敌人，无论你做什么或假装做什么，你都会保持世俗。你甚至可以放弃它，但你的方法将是世俗的。



我见过一位圣人，一位非常著名的圣人。。。他不会碰钱，如果你在他面前放一些硬币，他就会闭上眼睛。这太神经质了，这个人病了！他在干什么？但人们因此崇拜他。他们认为他太超凡脱俗了。他不是，尘世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即使对你的影响也没那么大。他在干什么？他刚刚倒转了这一进程；现在他正倒立着。他还是那个人——那个贪财的人。他一定一直在想着钱，积累财产。现在他已经完全相反了，但他内在还是一样的。现在他反对金钱，现在他不能碰它。






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为什么会有这种仇恨？记住，仇恨是爱的反面。只有爱上了一件事，你才能讨厌它。只有通过爱，仇恨才是可能的。只有当你一直支持某件事的时候，你才能反对它，但基本的态度是不变的：这个人很贪婪。



我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他说：“金钱是障碍。除非我用意志来对抗我对金钱的贪婪，否则我无法达到神圣。”



所以现在这只是一种新的贪婪。他在讨价还价：如果他碰了钱，他就失去了神圣。他想得到神圣，他想拥有神圣，所以他反对金钱。



Tantra说，不要支持世界，不要反对世界，接受它的现状。不要制造任何问题。这对你有什么帮助？如果你没有从中制造任何问题，如果你没有因为它而变得神经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其中并接受它的现状，你的全部能量就会从中释放出来，并可以进入隐藏的领域，进入隐藏的维度。



对世界的接受会成为对它的超越。全然的接受将引导你，将你转变到另一个维度，隐藏的维度，因为你所有的能量都被释放了；这里没有占用。Tantra深深地相信NIYATI的概念——命运。Tantra说，把这个世界当作你的命运，不要担心它。



一旦你把它当作你的niyati，作为你的命运，你就接受它，不管它是什么。你不担心改变它，不担心让它变得不同，不担心根据你的愿望来改变它。一旦你接受了它的本来面目，并且没有受到它的困扰，你的总能量就会得到释放，然后这种能量就会向内渗透。



只有采取这种态度，这些技巧才会有帮助；否则，它们将毫无帮助。



它们看起来很简单。如果你直接开始，它们看起来很简单，但你不会成功。缺乏基本框架。接受是基本框架。一旦在后台接受，这些非常简单的方法就会产生奇迹。



关于声音的第六种方法：唱頌一個可聽見的聲音，然後越來越聽不見, 於是情感已深入這寧靜的和諧之中。



任何声音都可以，但如果你喜欢某个声音，它会更好，因为如果你喜欢某种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就不仅仅是声音。当你吟诵这个声音时，你也在用它吟诵一种隐藏的感觉，渐渐地，这个声音就会消失，只有感觉会保留下来。



声音必须被用作通往感觉的通道。声音是思想的，感觉是情感的。



思想必须使用一条通向情感的通道。直接进入心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错过了这么多世，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转移到心。如何输入？门好像关着。













我们继续谈论情感，但这种谈论也只是在思想中。我们说我们爱是发自内心的，但这也是理智的；头部。即使是心的对话也在脑海中。我们不知道心脏在哪里。我不是指它的身体部分，我们知道这一点。但医生会说，医学会说，这里面不可能有爱。



这只是一个抽水系统。里面没有其他东西，其他的都只是神话、诗歌和梦想。



但是Tantra知道隐藏在你身体心脏后面的一个深层中心。那个深深的中心只有通过头脑才能到达，因为我们站在头脑中。我们在头脑中，任何向内的旅行都必须从那里开始。思想是声音。如果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你就无念了。在沉默中没有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坚持沉默。沉默是一种无念的状态。



通常我们说，“我的思想是沉默的。”这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因为思想意味着没有沉默。所以你不能说头脑是沉默的。如果有头脑，就不可能有任何沉默；如果有沉默，就没有头脑。因此，不存在沉默的头脑；不可能。这就像说有人活着并死了一样。这毫无意义。



如果他死了，那么他就不活着了。如果他还活着，那么他就没有死。你不可能又活又死。




所以不存在沉默的思想。当沉默来临时，思想就不在了。其实，思想消失了，沉默进来了；沉默来了，思想去了。两者都不可能存在。思想是声音。如果声音是有条理的，你是理智的，如果声音变得混乱，你就会疯狂；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声音都是存在的，我们存在于思想的深处。



那么，如何从这里下降到心的深处呢？使用声音，吟诵声音。



一个声音会有帮助。如果脑子里有很多声音，就很难离开它们。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它可以很容易地离开。因此，首先要牺牲许多声音来换取一个声音。这就是集中注意力的作用。



一个声音。继续唱下去，先是听得见，然后慢慢地，听不见。那时没有人能听到，但你能在内心听到。让它变得更安静，让它越来越听不见，然后突然把它放下。会有沉默，沉默的爆发——但感觉会存在。现在不会有任何想法，但感觉会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使用一个声音、一个名字、一句咒语是很好的，你会有一些感觉。



如果一个印度教徒使用“罗摩”，他会有一些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个对他来说的词，它不仅仅在他的脑海中。振动也到达他的心脏。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这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的血液里根深蒂固。许多人的一生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悠久的条件。如果你一直执着于一个声音，那么它是根深蒂固的。使用它。它可以被使用。



基督徒可以使用“罗摩”，它也会留在脑海中，但不会深入。他最好用“耶稣”或“玛利亚”或其他什么词。很容易受到一个新想法的影响，但很难使用它。你对它没有任何感觉。即使你在心里确信这会更好，这种信念也是表面上的。






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德国。他在那里呆了三十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他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母语是马拉地语。但他忘了，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用德语。德语变得和他的母语一模一样。我这么说是因为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成为你的母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母语在你的内心深处。他有意识地忘记了它，他无法使用它。



后来他病了，病得很厉害，全家都得去那里看他。他没有意识，但有时意识会出现。每当他有意识时，他都会说德语，每当他失去知觉时，他就会用马拉地语喃喃自语。他有意识的时候一点也听不懂马拉地语；他没意识的时候一点德语都听不懂。



在昏迷的深处，马拉地语依然存在；这是母语。你无法取代母语。你可以把其他的东西放在它上面，你可以过度投入其他的东西，但你无法取代它。在内心深处，它会一直存在。



因此，如果你对某个声音有感觉，最好使用它。不要刻意使用理智上的声音，这将毫无帮助，因为这个声音必须用来从思想传递到心灵。所以用一些你深爱的或有特殊感情的声音。



如果一个穆斯林使用“罗摩”，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和犹太教这两个最古老的宗教从不相信皈依的原因。



他们是两个最古老的宗教，两个原始的宗教，所有其他宗教都只是这两个宗教的分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犹太传统的分支；佛教、耆那教、锡克教是印度教的分支。这两种原始宗教从不相信皈依，原因是：你可以在理智上皈依一个人，但你不能从内心皈依一个人。你可以把一个印度教徒转变成基督徒，你可以把基督徒转变成印度教徒，但这种转变只是在思想里。



而在内心深处，皈依的印度教徒仍然是印度教徒。他可以去教堂，他可以向玛丽或耶稣祈祷，但他的祈祷仍然是思想中的。你无法改变浅意识。如果你催眠他，让他暴露自己的潜意识，你会发现他还是一个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和犹太人从不相信皈依，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你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因为你不能改变他的内心和潜意识。



如果你尝试，那么你就会打困扰他，因为你给了他一些只留在表面上的东西，你就把他分开了。然后他变成了一个分裂的人格。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印度教徒；表面上他是个基督徒。



他会使用基督教的声音，咒语，但不会深入，他不能使用印度教的声音，但可以深入。你扰乱了他的生命。



所以找一个你有感觉的声音。甚至你自己的名字也可能有帮助。如果你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感觉，那么你自己的名字会有所帮助。记录在案的案例很多。。。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秘主义者Bukkh使用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说：“我不相信任何上帝。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我听过一些名字，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他的名字。我在寻找自己，为什么不使用我自己的名字呢？”所以他会使用自己的名字。只要使用自己的名字，他就会陷入沉默。








如果你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爱，那就用你自己的名字吧。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对自己如此谴责，以至于你没有任何感觉，你对自己没有任何尊重。别人可能对你很尊重，但你对自己却不尊重。



因此，第一件事是找到任何有帮助的声音：例如，你爱人的名字，你心爱的人的名字。如果你喜欢一朵花，那么“玫瑰”可以做任何事情——任何你感觉良好的声音，无论是使用、说出、听到，还是从中你感觉良好——都会向你走来。如果你找不到，那么有一些来自传统来源的建议。



可以用“Aum”，可以用“Amen”，可以使用“Maria”，也可以用“Ram”，或者佛名，或者马哈维亚Mahavir的名字，或者任何你喜欢的名字。但一定有一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师傅的名字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但是感觉是必不可少的！



吟诵一个可以听见的声音，然后随着声音越来越小，感觉深入到这种无声的和谐中，。继续降低声音。听得更慢，更听不见，所以即使你也必须努力才能在内心听到它。继续往下降，一直往下降，你会感觉到变化。声音降得越多，你就会越有感觉。当声音消失时，只剩下感觉。这种感觉无法命名。这是一种爱，一种深深的爱，但不是对任何人——这就是区别。



当你使用一个声音或一个词时，爱就被贴上了标签。你说，“Ram, Ram, Ram……”你对这个词有很深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是针对“Ram”的



缩小“Ram”。你继续减少“Ram”时，当“Ram”消失的时候，声音就会消失。现在只剩下这种感觉，爱的感觉——不是对拉姆的，是非指向的。这只是一种爱的感觉——不是对任何人，甚至不是对；有一种爱的感觉，就好像你在爱的海洋里。



当它没有指向时，它就属于心。当它有指向时，它是头脑的。



对某人的爱是通过头脑；单纯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当爱是简单的、非指向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祈祷。如果它有指向了，那就不是祈祷；你只是在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能从印度教开始，你应该从基督教开始。如果你是一个穆罕默德教徒，你不能从基督徒开始，你应该从穆罕默德开始。但你越深入，你就越不会是一个穆罕默德教徒、基督徒或印度教徒。



只有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基督徒才是起点。你越是走向内心，声音就会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多，你就越不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就越不是穆罕默德教徒。当声音消失时，你将只是一个人——不是印度教徒，不是穆罕默德教徒，也不是基督徒。这就像“教派”和“宗教”之间的区别。宗教是一种，教派是多种。



教派帮助你开始。如果你认为它们是结束，那么你就完了。它们只是一个开始。你必须离开他们，超越他们，因为开始不是结束



最后是宗教；一开始只有教派。利用教派走向宗教；用有限走向无限；用非永恒走向永恒。



任何声音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当你吟诵它时，你会感觉到你是否与它有着爱的关系，因为心会开始振动。



你的整个身体将开始变得更加敏感。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温暖的东西里，就像你心爱的人的膝盖；温暖的东西开始包围你。



这也是一种身体上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感觉。如果你唱出一种你喜欢的声音，你会感觉到你周围，你内心的某种温暖。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寒冷的世界，而是一个温暖的世界。



如果你去过一座印度教寺庙，那么你一定听说过GARBHAGRIHA——子宫之家。太阳穴最里面的中心被称为GARBHA——子宫。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它被称为子宫。如果你吟唱寺庙的声音——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咒语，自己的ISHTA DEVATA，自己的神，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的咒语——如果你吟唱这个声音，就会产生与母亲子宫里一样的温暖。这就是为什么寺庙的子宫garbha与母亲的子宫非常相似：圆形，几乎闭合，只有一个开口。



当基督徒第一次来到印度并发现印度教寺庙时，他们觉得这些寺庙真的不卫生——根本没有通风，只有一扇小门。



但子宫只有一扇门，根本没有通风。这就是为什么这座寺庙只有一扇门，就像一个子宫，如果你吟诵这个声音，子宫就会变得有生命。



它也被称为GARBHA，因为你可以在那里重生，你可以成为一个新人。




如果你唱出一种你喜欢的、你有感觉的声音，你就会在你周围创造一个声音子宫。所以最好不要在开阔的天空下练习这种方法。你很虚弱，你的声音无法填满整个天空。最好选择一个小房间，如果这个房间能振动你的声音，那就很好，它会帮助你。如果你每天都能选择同一个地方，那就太好了。它充电了。如果每天、每个原子都重复同样的声音，那么这个空间就变成了一个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宗教的信徒不允许进入寺庙的原因。在麦加，如果不是穆罕默德教徒，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很好。它没有错，因为麦加属于一门特殊的科学。一个不是穆罕默德教徒的人带着一种会扰乱整个环境的声音去那里。如果一个穆罕默德教徒不被允许进入印度教寺庙，那就没有侮辱。所有那些对寺庙、宗教和深奥科学一无所知的社会改革者，他们继续喊口号，胡言乱语，扰乱一切。



印度教寺庙是为印度教徒而建的，因为印度教寺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创造的地方。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让它活着，任何人都可能打扰它。



这种打扰非常危险。寺庙不是公共场所。它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人；它不适合访客。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不允许访客进入的原因。现在他们被允许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应允许访客进入。这不是一个观光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特殊振动的创造空间。



如果这是一座罗摩神庙，而你出生在一个罗摩的名字神圣而受人爱戴的家庭，那么当你进入一个充满罗摩名字的活的空间时，即使你不想吟唱，即使你没有使用罗摩咒语，你也会开始吟唱。周围的空间会压迫你。周围的振动会袭击你，你会从内心深处开始吟唱。所以使用一个地方——一个寺庙是好的。



这些技巧就是寺庙的技巧。一座寺庙、一座清真寺或一座教堂都不错。你自己的房子不适合这些技巧，因为有这么多声音，你周围有一个混乱的空间，而你不是那么强到可以通过你的声音来改变空间。所以最好去一个属于某个声音的地方，然后使用它。每天去同一个地方也很好。



渐渐地，你会变得强大。渐渐地，你会从思想上掉下来。然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这种方法，整个宇宙就会成为你的圣殿。



那么就没有问题了。但一开始选择地点是件好事，如果你能选择时间，每天都在同一时间，那也很好，因为那样寺庙就会等着你。就在那个时候，寺庙在等你。它更容易接受；欢迎你。我的意思是肉体上的；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而是一个生理的东西。



这就像你每天在特定的时间吃饭一样。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你的整个身体都感到饥饿。身体有自己的内部时钟，它正是在那个时候感受到饥饿。如果你每天都在特定的时间睡觉，你的整个身体都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做好准备。如果你每天都改变你的睡眠时间和进食时间，你就是在扰乱你的身体。



现在他们说你的年龄会受到它的影响。如果你每天都在改变你的身体习惯，那么如果你要活80岁，你只会活70岁。十年将失去。如果你经常使用生物钟，那么如果你打算活到80岁，你就会很容易活到90岁。可以增加十年。



正是这样，你周围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时钟，世界在宇宙时间中运动。如果你每天在同一时间进入寺庙，寺庙就为你做好了准备，你也为寺庙做好了准备。这两个读数相遇，结果被放大了一千倍。



或者你可以在你的房子里创建一个小角落。但不要把那个角落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因为每个目的都有自己的振动。用那个角落办公，或者你在那里打牌，这个空间就会变得混乱。现在，这些混乱甚至可以记录在机械设备上；可以知道空间是否混乱。





如果你能在你的房子里建一个角落，一个小寺庙，那就太好了。如果你能买得起一座小寺庙，那是第一件要努力的事情。但不要将其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让它对你来说绝对保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第七种声音技巧：



嘴巴微張，留意在舌心處。或者，當氣安靜地進來時，感覺那“哈”聲。



精神可以集中在身体的任何地方。通常，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脑中，但它可以集中在任何地方。随着焦点的改变，你的品质也会改变。



例如，在许多东方国家——日本、中国、韩国——传统上人们被教导思想在肚子里，而不是在脑袋里。正因为如此，那些认为心在肚子里的人有着不同的心理素质。你们不可能拥有这些品质，因为你们认为思想在头脑中。



其实，思想不在那里。头脑在脑袋中；思想不在那里。



“思想”是指你的专注。你可以把它集中在任何地方，一旦集中，就很难把它从那一点上移开。



例如，现在正在进行深入人类研究的心理学家和工作人员说，当你做爱时，你的思想必须从头部转移到生殖器部位；否则，你的性生活会令人沮丧。如果它还在脑子里，你就无法深入性生活。没有高潮的结果，体验也不会是高潮。它不会给你一个高峰。你可能会生孩子，但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爱的最高峰。



你不知道Tantra所说的或性爱神庙卡朱拉霍Khajuraho所描绘的，你不知道。



你见过Khajuraho吗？或者，如果你没有见过Khajuraho，你可能见过Khajuraho寺庙的照片。然后看看他们的脸，看看做爱的情侣。看看这些脸，这些脸看起来很神圣。他们正在进行性行为，但他们的脸和任何佛的脸一样欣喜若狂。他们怎么了？这种性行为不是智力的。他们不是通过头脑做爱；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已经从头脑抽离了。他们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由于这种从头部掉落的感觉，意识已经转移到生殖器区域。



头脑已经不复存在了。头脑变成了没有头脑。他们的脸上有着和佛一样的狂喜。这种性爱已经变成了一种冥想。为什么？因为焦点已经改变了。



如果一旦你能改变你的注意力，如果你能把它从头上移开，头就会放松，脸也会放松。然后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失了。你不在那里，自我不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思想越是理智、理性，就越没有能力去爱，因为爱需要不同的专注。在爱情中，你需要专注于心；在性生活中，你需要在生殖器中心附近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在做数学，你的脑袋是可以的。但爱情不是数学，性也绝对不是。如果数学在头脑中继续，而你在做爱，那你就是在浪费精力。那么这一切都会让人恶心。



但思想是可以改变的。Tantra说有七个中心，心可以改变到任何中心。每个中心都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你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中心，你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在日本有一个军事阶层，它就像印度的刹帝利，被称为武士SAMURAI。他们被训练成士兵，他们的第一次训练是把思想降到肚脐以下两英寸。在日本，这个中心被称为HARA。武士接受的训练是将思想带入哈拉。除非一个士兵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哈拉身上，否则他是不允许去战斗的，这是正确的。武士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士，最伟大的勇士；世界上没有其它能与武士相比。



他是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存在，因为他的关注点不同。



他们说，当你在战斗时，没有时间。心智需要时间来运作；它计算。如果你受到攻击，而你的大脑在思考如何保护，那么你已经错过了要点，你已经输了。没有时间了。你必须无休止地发挥作用，而思想不能无休止地起作用，思想需要时间。思想无论多么短暂，都需要时间。



肚脐下面有一个中心，哈拉，它的功能是永恒的。如果焦点在哈拉，而战士正在战斗，那么这场战斗是直接的，而不是智力的。在你攻击他之前，他知道。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在哈拉，而不是在头脑中。这不是推论，而是心灵感应。在你攻击他之前，在你想攻击他之前。他的哈拉被击中，他准备保护自己。甚至在你攻击之前，他就在防守，他已经保护好了自己。



有时，如果两个人在打架，而两个人都是武士，那么打败对方就是一个问题。两者都不能战胜对方；一直僵持。因为你不能攻击这个人——在你攻击之前，他知道。



有一个印度数学家。。。全世界都惊呆了，因为他不会计算。拉马努金Ramanujam是他的名字。你给他个问题，他会立刻给你答案。



英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哈迪访问了拉马努金。哈迪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处理一个特定的问题用了六个小时。但是Ramanujam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立即回答了。大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大脑需要时间。



Ramanujam一次又一次地被问到，“你是怎么做的？”他会说，“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问题，答案就来了。它来自深处的某个地方。它不是来自我的头脑。”它来自哈拉。他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受过训练，但这是我的感觉：他在上一世一定是日本人，因为在印度，我们对哈拉没有太多研究。



Tantra说，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中心，结果就会不同。这项技术关注的是集中在舌头上，在舌头的中间。嘴巴微微张开——就好像你要说话一样。不是关闭的，而是稍微打开，好像你要说话；不是在你说话的时候，而是在你刚要说话的时候。



然后保持思想在舌头中间。你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舌头的中心就在中间，它控制着你的思想。如果你突然意识到并专注于此，你的想法就会停止。集中注意力，就好像你的整个思想都到了舌头上——就在在中间。



让嘴巴微微张开，就好像你要说话一样，然后集中思想，就好像它不在脑子里一样。感觉它就好像在舌头里，就在在中间。



舌头是言语的中心，思想就是言语。你在思考的时候在做什么？在内心交谈。你能在不说话的情况下思考任何事情吗？你是孤独的；你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你在思考。你在思考的时候在做什么？内心对话，自言自语。你的舌头被卷入其中。下次，当你思考的时候，要注意：感受你的舌头。它在振动，就好像你在和别人说话。然后再次感受，你可以感觉到振动集中在在中间。它们从中间开始，然后扩散到舌头上。



思考就是内在的对话。如果你能把你的全部意识，你的思想，带到舌头的中心，思考就会停止。所以那些一直在练习沉默的人，他们只是在练习不说话。如果你停止表面上的谈话，那么你会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内在的谈话。如果你保持一个月、两个月或一年的完全沉默，不说话，你会感觉到你的舌头剧烈振动。你没有感觉到，因为你继续说话，振动被释放了。但即使是现在，如果你在思考时停下来，变得有意识，你也会感觉到你的舌头有点振动。



完全停止你的舌头，然后试着思考——你无法思考。把你的舌头完全停下来，就像它被冻住了一样；不要让它移动。你就没有了思绪。



中心就在中间，所以把你的思想放在那里。嘴巴微微张开，把注意力放在舌头中间。或者，当呼吸无声地进入时，感受“HH”的声音



这是第二种技术。这是类似的：或者，当呼吸悄悄地进来时，感受“HH”的声音



使用第一种技巧，你的思维会停止，你会感觉到内在的稳固——就好像你已经变得稳固了。当思想不在的时候，你就变得不可移动；思想是内在的运动。当思想不在那里，你变得不可移动时，你就成为了永恒的一部分，它只是看起来在移动，但它是不可移动的，不会移动。



在无念中，你成为了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一部分。思考是运动的一部分，因为自然就是运动。世界就是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SANSAR，轮子——它在运动，在运动。世界是运动的，而隐藏的，终极的，是不动的，不动的。



它就像一个轮子在转动，但轮子在一个永远不会移动的东西上转动。轮子之所以能转动，是因为在中心有一个永远不会移动的东西。






世界在移动，而超验者却无动于衷。如果你的思想停止了，你就会突然从这个世界跌落到另一个世界。随着运动在内在停止，你就成为了永恒的一部分——那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



或者，当呼吸悄悄地进入时，感受“HH”的声音。稍微张开你的嘴，好像你要说话一样。然后吸气，注意吸气产生的声音。它只是“HH”——无论你是在呼气还是在吸气。你不是为了发出声音，你只是为了感觉舌头上即将到来的呼吸。它非常安静。你会感觉到“HH”。它会非常安静，非常轻微。你必须非常警觉才能意识到它。但不要试图创造它。如果你创造了它，你就错过了要点。你创造的声音不会有任何帮助，它是当你吸气或呼气时产生的自然声音。



但这项技术说的是吸气时，而不是呼气——因为呼气时你会出去，伴随着声音，你将走出去，而努力的是进入。所以吸气时，听到声音“HH”。继续吸气，继续感受声音“HH”。迟早你会觉得声音不仅在舌头上产生，还在喉咙里产生。但是它是非常非常听不见的。有了非常深刻的警觉性，你就能意识到这一点。



从舌头开始，然后逐渐保持警觉；继续感受吧。



你会从喉咙里听到，然后你会从心里开始听到。当它到达内心时，你已经超越了思想。所有这些技巧只是为了给你一座桥梁，从那里你可以从有思想到无无念，从有思绪到无念，从表面到中心。



第八种发声技巧：



以没有任何“A”或“M”的声音“AUM”为中心。



以声音“AUM”为中心——A-U-M，AUM——没有任何“A”或“M”。



只剩下“U”。这是一种困难的技术，但对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是合适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声音工作的人：音乐家、诗人、那些耳朵非常敏感的人，对他们来说，这种技术可能会有所帮助。对于其他人，那些没有敏感耳朵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非常脆弱。



你必须吟诵Aum，你必须在这个Aum中分别感受到三个声音：A-U-M。



在一个Aum中，在这个声音中你必须感受到三个声音——A-U-M。它们就在那里，融合在一起。一只非常细腻的耳朵可以察觉，在吟诵时可以单独听到A-U-M。它们是分开的——非常接近，但又是分开的。如果你不能分别听到它们，那么这项技术就无法实现。你的耳朵必须接受训练。



在日本，尤其是禅宗，他们首先训练耳朵。他们有一种训练耳朵的方法。外面刮风，有声音。师傅会说：“专注于它。感受所有的细微差别，变化：当声音愤怒时，当声音富有同情心时，当声音充满爱时，当声音强烈时，当声音细腻时。感受声音的细微差别。风吹过树木——感受它。河流在流动——感受细微差别。”



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求道者，冥想者，将坐在河岸边，倾听它。它有不同的声音。一切都在改变。下雨时会被洪水淹没；它会非常有活力，满溢。声音会有所不同。在夏天，它将变成虚无，声音将停止。但是如果有人在听，如果你在听，就会有听不见的声音。这条河一年四季都在变化，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在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一书中，悉达多和一个船夫住在一起。没有人，只有河，船夫和悉达多。船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一生都生活在这条河上。他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每当悉达多感到孤独时，他就告诉悉达多去河边听河水。这比听人类的话要好。






渐渐地，悉达多适应了这条河。然后他开始感觉到它的情绪——河流改变了情绪。有时是友好的，有时不是，有时是唱歌，有时是哭泣，有时是欢笑，有时是悲伤。



然后他开始感觉到细微的差别。他的耳朵变得和谐起来。



所以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困难，但要努力。内心深处，继续吟诵，感受A-U-M。三个声音组合在一起：Aum是三个声音的合成。一旦你开始有不同的感觉，就去掉“A”和“M”。然后你不能说Aum：“A”将被删除，“M”将被取消。然后“U”将保留。为什么？会发生什么？真正的东西不是咒语。这不是A-U-M或下降。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敏感。



首先你会对三种声音敏感，这是非常困难的。当你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你可以放下“A”和“M”，只剩下中间的声音时，在这种努力中，你会丢掉思想。你会如此全神贯注，如此专注，如此敏感，以至于忘记思考。如果你有想，你不能这样。



这只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让你从头脑里出来。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它们看起来非常简单。你会想，“会发生什么？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奇迹会发生，因为这只是间接的。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非常微妙的事情上。如果你集中注意力，你就无法继续思考；思想会平息。突然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禅宗中，他们使用公案koans。



他们告诉初学者的一个著名的公案是，“去试着听一只手的声音。你可以用两只手发出声音。如果一只手能发出声音，就去听。”



一个小男孩正在为一位禅师服务。他会看到很多人来。他们会来到师傅面前，行顶礼，然后他们会请师傅告诉他们一些冥想的事情。他会给他们一个公案。这个男孩只是在为师傅干活，他在为师傅服务。他只有九、十岁。



看到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有一天他也非常认真地来了，行顶礼，然后问他：“给我一些公案，一些冥想的东西。”师傅笑了，但男孩非常认真，所以师傅说：“好吧！试着听听一只手的声音。当你听到了，就来告诉我。”



男孩试了又试。他整晚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来了，他说：“我听到了。这是风吹过树木的声音。”师傅说：“但手在哪里？再去试试。”所以他每天都会来。他会找到一些声音，然后他会来，师傅会说：“这也不是。继续尝试，继续尝试！”



然后有一天男孩没有来。师傅等了又等，然后叫他的其他弟子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似乎男孩已经听到了。



于是他们四处寻找。他坐在一棵树下，全神贯注——就像一个新生的佛。



他们回来后说：“但我们害怕打扰这个男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新生的佛。他似乎听到了声音。”于是师傅来了，把头放在男孩的脚边，问他：“你听到了吗？似乎你听到了。”男孩说：“是的，但这是无声的。”



这个男孩是如何成长的？他的敏感度提高了。他试了试每一个声音，专心地听着。注意力集中。他睡不着。整晚他都在听一只手的声音。他不像你那么聪明，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一只手不可能发出任何声音。如果公案给了你，你就不会去尝试。你会说：“胡说八道！一只手不可能有任何声音。”



但是男孩尝试了。师傅说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所以他试了一下。他是一个天真的男孩，所以每当他听到什么，每当他觉得这是新的东西，他就会再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敏感度得到了发展。他变得专注、警觉、清醒。他变得一针见血。他在寻找，因为师傅说：“如果你继续思考，你可能会错过。有时有一只手的声音。要警惕，不要错过。”



他试了又试。没有一只手的声音，但这只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来创造敏感性和意识。



突然有一天，一切都消失了。他如此专注，以至于只有注意力在那里，如此敏感，以至于只有敏感，如此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什么，只是意识到！然后他说：“我听到了，但这是无声的。



这是无声的！“但你必须接受训练，变得专注、警觉。




这只是一种让你非常微妙地意识到声音细微差别的方法。



只要这样，你就会忘记奥姆。不仅“A”会掉平息，不仅“M”会掉平息，而且有一天你也会突然平息，然后就会无声无息，你将是一个坐在树下的新生佛。



结束



=======================================================




第三十章 臣服于师傅



第一个问题：



问题1：昨晚你讨论了完全接受的态度，这是所有Tantra精神实践的基本基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另一天你说过，Tantra的科学教导我们在任何事情中都要处于中间，摆脱生活中的极端。在这篇参考文章中，解释一个人如何理解性生活中放纵和压抑之间的区别。“



接受整个生命意味着中间的道路。如果你否定，你就会走向相反的极端。否定是极端的。如果你否定任何事情，你就是为了某件事而否定；然后你走向一个极端。如果一个人否定性行为，他将移到禁欲，独身——到另一个极端。如果你否定禁欲，你就会走向放纵——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你否定的那一刻，你已经接受了极端的道路。



对整体性的接受是自动地在中间。你既不支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你没有选择，你只是漂浮在溪流中。你没有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你别无选择。你处于放手状态。



Tantra相信一种深深的放手。当你选择时，你的自我就来了。当你选择的时候，你的意志就来了，当你选择了，你就在反抗整个宇宙——你有自己的选择。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并不是在选择普遍的流动：你是置身事外、孤立的；你就像一座孤岛。



你正在努力做你自己，以对抗生命的不断变化。



不选择意味着你不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你允许生命移动，带着你走，你没有固定的目标。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你一定会选择。生命的目标就是你的目标。你并没有反对生命；你对生命没有自己的想法。你离开了自己，你臣服于生命的力量。



这就是Tantra所说的完全接受。



一旦你接受了生命的整体，事情就会开始发生，因为这种完全的接受将你从我执里解放出来。你的我执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它你制造了问题。生命本身没有问题；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是问题，你是问题的创造者，你在所有事情中制造问题。即使你遇到了上帝，你也会从他身上制造问题。即使你到达了天堂，你也会在天堂制造问题——因为你是问题的根源。你不会臣服。这种不臣服的自我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Tantra说，这不是一个要实现什么的问题；这不是实现禁欲brahmacharya的问题。如果你实现了禁欲——反对性，你的禁欲将从基本上保持性。两个极端，无论如何相反，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你也选择了另一个。另一个现在将被隐藏，被压抑。压抑是什么意思？选择一个极端来对抗另一个极端，这是它的基本部分。



你选择禁欲而不是性，但什么是禁欲？这只是性能量的逆转，你选择了禁欲，但你也选择了与它做爱。



现在禁欲brahmacharya将在表面上，而在内心深处将有性。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你的选择会造成不安。您只能选择一个极点，另一个极点会自动跟随。而你正对着另一极，所以现在你会感到不安。



Tantra说，不要选择：要无选择。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什么是放纵，什么是压抑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出现。然后就没有压抑，也没有放纵。问题的出现只是因为你还在选择。有些人来找我，他们说：“我们会接受生命，但如果我们接受生命，什么时候能实现无欲？”他们准备完全接受，但这种准备是虚假的，只是表面的。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坚持极端。



他们想要禁欲。他们不能通过与性斗争来实现，所以当他们听到我的话时，他们会想，“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斗争来实现，现在我们应该通过接受来实现。”但成就感、积极性、贪婪感就在那里——目标就在那里，选择就在那里。



如果你有目的，你就不能接受整体；接受不是完全的。然后，你也在尝试接受，将其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技巧。



接受意味着：现在你离开了那个有目标的头脑，那个总是渴望某事的有动力的头脑——你离开了它！你允许生命自由流动，就像风在树上流动一样。你允许生命是自由的，在你身上自由地移动；你没有抵抗力。无论它通向哪里，你都准备好了。



你没有目标。如果你有任何目标，那么你将不得不抗拒生命，然后你将不得不与之抗争。






如果一棵树有一些目标，一些倾向，一些想法，那么它就不能让风自由地穿过它。如果它想向南走，那么迫使它向北走的风就是敌人。



如果你有一些目标，你就不能接受作为朋友的生命。你的目标造成了敌意。如果你对生命抱有期望，你就是在强迫自己生活，你不允许生活发生在你身上。Tantra说，事情发生在你不期望的时候，事情发生时你不强迫他们，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渴望他们。



但这是一个后果，而不是结果。并清楚地意识到“后果”和“结果”之间的区别。结果是有意识地想要的；后果是副产品。



例如，如果我对你说，如果你玩的是快乐，那就是结果，任何游戏，你都会为了结果而尝试。



你去玩，你在等待幸福的结果。但我告诉过你，这将是后果，而不是结果。



后果意味着，如果你真的在剧中，幸福就会发生。如果你不断地思考幸福，那么它将是一个结果；它永远不会发生。结果是有意识的努力；后果只是副产品。如果你深入游戏，你会很开心。但这种期望，对幸福的自觉渴望，不会让你深陷其中。对结果的渴望会成为障碍，你不会快乐。



幸福不是结果，而是后果。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你爱你就会幸福，幸福将是一个后果，而不是结果。如果你认为因为你想幸福就必须爱，那就没有什么结果了。整个事情都是假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为了任何结果而爱。爱发生了！这背后没有任何动机。



如果有动力，那就不是爱。它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我有动力，我认为因为我渴望幸福，我会爱你，这种爱将是虚假的。因为它将是虚假的，幸福不会因此而产生。它不会到来；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爱你没有任何动力，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Tantra说，接受之后是转变，但不要把接受作为一种转变的技巧。



不！不要渴望转变——只有这样，转变才会发生。如果你渴望它，你的欲望就是阻碍。那么，什么是放纵，什么是压抑就不存在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浮现在脑海中，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整体。



接受它！让它成为放纵并接受它！如果你接受它，你就会被抛到中间。或者让它成为压抑并接受它！如果有人接受，你就会被抛到中间。通过接受，你不能停留在极端`极端的意思是否定某件事——接受某件事，否认某件事`极端的意思是支持和反对。当你接受任何一种情况的时候，你都会被抛到中间，你不会继续极端。



所以，忘记对什么是压抑，什么是放纵的任何理智理解吧。这是无稽之谈，不会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只要接受，无论你身在何处。如果你放纵自己，就接受它。为什么害怕它？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在放纵，只有当你同时试图超越它时，你才能保持放纵。这给自我一种良好的感觉：你可以感觉良好，也可以推迟。你知道这不会是永远的。你会觉得，“今天我很放纵，但明天我会超越它。”明天会帮助你今天放纵自己。



你知道“今天我在喝酒或抽烟，但这不会是我一辈子的事。我知道这很糟糕，明天我就要戒了。”



对明天的希望会帮助你放纵今天，这是一个好把戏。那些想放纵的人，他们肯定有伟大的理想。这些理想给了你机会。然后你不必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内疚，因为在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只是暂时的。这是心计。所以那些放纵的人总是说不放纵。那些放纵的人，他们去找反对它的师傅。你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关系。。。



如果你追求财富、金钱和权力，你会永远崇拜一个反对财富的人——苦行僧。一个已经放弃的人将是你的理想。一个富裕的社会只能崇拜和尊重放弃财富的人。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沉溺于性生活，你必须尊重一个超越性生活的人，一个禁欲主义者。你会崇拜他的。他是理想；他是你的未来。你在想，有一天你会像这个人一样。你崇拜他。





如果有一天有传言说他沉迷于性生活，那么这种尊重就消失了，因为你不能尊重自己。无论你是谁，你都是如此的自我谴责，以至于如果你发现你的师傅和你一样，这种尊重就会消失。



他必须恰恰相反。然后他给了你希望。然后他可以把你带到另一端。然后你可以跟着他。



所以追随者和师傅之间总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你总是会在相反的极点上看到他们：追随者将只是在相反的两极上，他是一个追随者只是因为这一点。如果你痴迷于食物，那么你只能尊重一个长期禁食的人。他是“奇迹”。你希望有一天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他是你的未来。你可以崇拜他，尊重他。他是形象，但无论这个形象帮助你成为任何你自己，这都不会改变你。



改变的努力，改变的想法，都是阻碍。这就是Tantra的真知灼见。



Tantra说，不管你是什么，都要接受它。不要创造任何理想。它们是梦想，也是虚假的。接受一切。不要称之为好或坏，不要试图为其辩护或合理化。活在当下，看看情况就是这样。坚持事实并接受它。这很困难——非常困难，艰巨。为什么这么难？因为那样你的我执就崩溃了。然后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性动物。那么，禁欲的崇高理想根本无法帮助你的我执。然后你就知道你百分之九十九是动物。。。我留给你那百分之一只是为了不让你太震惊。



有了马哈维亚Mahavir、佛、奎师那Krishna、基督的理想，你会觉得自己百分之九十九是神圣的，而只有百分之一是匮乏的。在上帝的恩典下，你迟早会实现它。你会感到快乐。


这无济于事。根本于事无补！这只能帮助推迟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危机，除非你面临危机，否则你永远不会改变。一个人必须通过它；一个人必须承受它。但只有生命的真实性才能引导你走向真理。虚构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请坚持真实。不管你是什么——动物或其他什么——都没关系。性在那里，愤怒在那里，贪婪在那里：好吧，它就在那里。事实确实如此。宇宙就是这样发生在你身上的；你发现自己是这样的。这就是生命造就你的方式；这就是生命如何迫使你，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放松，让生命引导你。放松的困难是什么？困难在于，如果你放松，你就无法保持我执。我执只有在抵抗中才能保持。



当你说“不”的时候，我执就会增强。当你说是的时候，我执就消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很难说“是”的原因。即使在平常的事情中，也很难说“是”。我们想说不。我执，即“我”，只有当它在战斗时才会感觉良好。如果你在和别人打架，这很好，我执感觉很好。如果你在与自己斗争，我执感觉会更好，因为与他人斗争会给你周围带来更多问题。



当你与自己斗争时，你周围没有问题。当你和别人打架时，社会会给你制造麻烦。当你与自己斗争时，整个社会都会崇拜你。这很好，因为你没有伤害任何人。



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如果你不被允许伤害自己，你就会伤害别人。否则，这种能量会转移到哪里？因此，社会总是对那些伤害自己的白痴感到高兴。社会感觉良好，因为暴力被重新引导；它们不会造成任何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们为SADHUS——好的。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正在这样做——但他们这样做是在伤害自己。他们有自杀倾向。一个杀手，一个杀人犯，如果他与自己反目，他可能会自杀，所以社会感觉很好，如果一个杀人犯自杀，他就没有负担。社会尊重、欣赏他。但这个人还是一样——他仍然很暴力。现在他对自己施暴，或者他仍然贪婪，但他谈到了不贪婪。



但是看！试着理解不贪婪的说法。基础总是贪婪。他们说，如果你不贪婪，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天堂。在天堂里能得到什么？贪婪想要的一切。



所以要做到不贪婪的天堂。如果你不是禁欲者，你就不会上天堂。



你在天堂会取得什么成就？你们在地球上谴责的一切。然后美丽的女人是被允许的，没有可比性——因为地球上任何美丽的人都会变得丑陋。这就是经上所说的。天堂里的女人永远不会变老，她们在十六岁时就固定不变了。所以在这里保持独身，这样你就可以在那里放纵自己了。



但这是什么类型的逻辑？动机不变。动机保持不变！只有对象和时间序列变了。你推迟了对未来的渴望。这是一笔交易。



Tantra说，试着去理解整个思想的运作，然后不要抗争，顺其自然并接受它。我们害怕，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那么我们将如何改变？Tantra说，接受就是超越。你尝试过抗争，但你没有改变。审视你的一生，分析它，如果你诚实，你会发现你一点也没有改变，一寸也没有改变。回到你的童年。分析你的整个生活，无论你在说什么和想什么，真实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你一直在抗争。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现在试试Tantra。Tantra说，不要抗争；没有人会因为抗争而改变。接受



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是放纵，什么是压抑，什么是禁欲，什么是这个和那个的问题了。



那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什么，你都会接受它并随波逐流。你会消除自我抵抗，放松到存在中，去它通向的任何地方。如果存在的命运是你注定要成为一个动物，那么，Tantra说，做一个动物。



它会发生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Tantra说，彻底的转变发生了——因为一旦你接受了，内在的分裂就消失了，你就成为了一。那么你身上就没有两个了——圣人和动物，圣人压制动物，动物每时每刻都把圣人抛在一边。那么你身上就没有两个了：你变成了一。



这种一体性赋予能量。你所有的精力都浪费在内在的斗争和冲突中。这种接受使你成为一。现在，没有动物会受到谴责，也没有圣人会受到赞赏。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已经接受了它，你已经放松了，所以你的能量变成了一。那么你就是一个整体，不会对自己产生分歧。



这种整体性是一种炼金术的转变。有了这种完整性，你就有了能量。



现在你没有浪费你的生命。没有内部冲突；你内心很自在。你通过非冲突获得的这种能量变成了你的觉知。



能量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运动。如果它在战斗中移动，你每天都在浪费它。如果它积累起来，没有战斗，就会有一个时刻，就像你把水加热到一百度一样：然后水变成了其他东西，它蒸发了。然后它不再是液体，变成了气体。它不会在九十九度时发生转变。它只会在一百度的温度下发生变化。



内部也是如此。你每天都在浪费精力，蒸发点永远不会到来。它不可能到来，因为能量根本没有积累。一旦内在的斗争不存在，能量就会不断积累，你会感觉越来越强大。



但不是我执：只有在战斗时，我执才会感到强大。当没有战斗时，我执就会变得无能为力。你感觉很坚强，而“你”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除非你是完整的，否则你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我执存在于碎片、分裂之中。而这个“你”，自我，或者我们所说的ATMAN，只有在没有分裂，没有内心斗争的时候才存在`ATMAN`的意思是整体“自我”是指不可分割的能量。



一旦这种能量不可分割，它就会继续积累。你每天都在制造它，生命能量在你身上产生，但你在战斗中浪费了它。同样的能量到达一个点，它变成意识——这是自动的。Tantra说，这是自动的。



一旦你知道如何完整，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觉知，总有一天你的能量会转化为意识。



当能量转化为意识时，许多事情就会发生，因为那时能量就不能转移到性上。当它可以移动到更高的维度时，它将不会移动到更低的维度。



你的能量继续向较低维度移动，因为没有更高的维度适合你。


但你没有可以进入更高层次的能量水平，所以它进入性。它进入性，你变得害怕它，所以你创造了禁欲的理想，你变得分裂。然后你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了。你在浪费精力！


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当你虚弱的时候，你会更多想到性。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看起来绝对荒谬，因为生物学会说，当你更强壮时，你会更多想到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你身体虚弱、生病时，你会更多想到性。当你身体健康，有一种微妙的幸福感时，你就不会太有性冲动。


性生活的质量也会有所不同。当你身体虚弱时，性行为会成为一种疾病，并会产生恶性循环。通过性，你会变得更加虚弱，你变得越虚弱，你就会想要更多的性。而且性会进入你的头脑。


当你健康的时候，当你感到幸福、放松的时候，你就不那么想性。即使发生了性行为，它也不是一种疾病。相反，它是一个溢出。那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品质。当性泛滥时，它只是爱通过生物能量来表达自己。它正在创造一种深度共享，一种通过生物能量的深度接触。


它是爱的一部分。


当你虚弱，而性没有泛滥时，这是对你自己的暴力，当这是对自己的暴力时，这永远不是爱。一个虚弱的人可以做爱，但他的性永远不是爱。这或多或少是强奸——对双方来说都是强奸；对他自己来说，这也是强奸。但随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感觉越虚弱，就越想性。


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生物学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但Tantra有一个解释。Tantra说性是对抗死亡的解药。性是对抗死亡的解药！性意味着社会的生命。你可能会死，但生命会继续。Tantra说，每当你感到虚弱，死亡就要来临时，性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你随时都可能死亡。你的能量层下降了。你随时可能死去，所以沉溺于性中，这样有人才能活下去。生命得以延续。



对于Tantra来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性冲动。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



年轻男性的性能力更强，但性冲动不那么强；老年人的性能力较弱，但更有性冲动。因此，如果我们能进入一个老人的脑海，那么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性能量而言，老年男性性能量较少，年轻男性性能量较多。但就性而言——性意味着思考性——老年男性比年轻男性更多。死亡即将来临，性是死亡的解药，所以现在削弱的能量想要产生一个人。



生命想要延续。生命不关心你，生命只关心自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同样的情况也以相反的顺序发生。如果你充满了能量，性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爱就会变得越来越多。然后性可以作为爱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深度的分享。最深层的共享可以是生物能量，因为这是生命的力量。无论你爱谁，你都想付出一些。给予是爱的一部分；在爱情中你付出了很多。最大的礼物可以是你自己的生命能量。在爱情中，性成为一种生物能量和生命的深层礼物。你在奉献自己的一部分。



然后，在每一次性行为中，你都在完全给予自己。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的循环：你感受到的爱越多，你就越强大。你感受到的爱越多，你分享的爱就越多，那么你就变得越强大，因为在爱中自我被溶解了。在爱中，你必须与生命融为一体。



你不需要在政治上随波逐流。相反，如果你在政治中随波逐流，你将是一个傻瓜，因为在那里你必须强迫自己反对生命；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政治上崛起。如果你在做生意，如果你随波逐流，你就是个傻瓜。你将无处可去，因为你必须战斗，你必须竞争，你必须暴力。越是暴力，越是疯狂，你就越能成功。



这是一场斗争。



只有在爱中才没有竞争，没有争斗，没有暴力。只有当你臣服时，你才能在爱中成功。所以爱是世界上唯一反世俗的东西，也是世界上唯一非世俗的东西。如果你爱，你会变得更加完整、不可分割；将积累更多的能量。能量越多，性就越少。当能量到达一个转变发生的时刻，能量变成了意识。性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慈爱，一种怜悯。



佛有一种慈悲的光辉；这是性能量的转变。但你不能通过战斗来实现，因为战斗会造成分裂，而分裂会让你有性冲动。这是Tantra的洞察力——与你可能一直在思考的性和禁欲完全不同。只有通过Tantra，一个真正的禁欲，一个真实的纯洁和天真，才会发生。但这不是结果，而是后果。它跟随全然的接受。



第二个问题：



问题2我的大脑认为收到你的信息是不安全的，但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很抗拒，很累。我怀疑，如果我在性方面是开放的，我会允许自己在没有任何封闭的情况下接受。向师傅敞开心扉和在性爱中敞开心扉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我的情况赋予了臣服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含义。

我知道，除非我能够克服这种似乎刻在我心灵中的消极情绪，否则我不会走得更深。当相反的东西埋得这么深的时候，臣服可能吗？



是的，臣服和性之间有联系，因为性是第一次臣服，一种生理上的臣服——你可以很容易地体验到。臣服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开放、无所畏惧、接受。这意味着允许对方进入你。



从生物学上讲，自然地，性是一种基本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你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让某人进入你，或者让某人与你如此亲密，以至于你无法对抗他。你没有反抗，没有退缩，但你在流动。。



放松，不害怕，不考虑未来，不考虑结果，不考虑后果，而只是活在当下。即使死亡发生，你也会接受。



在深深的爱情中，恋人们总是觉得这是死亡的正确时机。如果死亡发生了，那么在这一刻，甚至死亡也会受到欢迎。它们是开放的——即使对死亡也是开放的。如果你对生命持开放态度，你就会对死亡持开放态度。如果你为生而封闭，你将为死而封闭。



那些害怕死亡的人基本上就是害怕生命。他们没有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死亡。恐惧是自然的。如果你根本没有活着，你一定会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会剥夺你活着的机会，而你还没有活着。



如果死亡来临，你什么时候才能活着？



活得深的人不怕死。他得到了满足，如果死亡来临，他可以欢迎它，接受它。现在，无论生命能给予什么，生命都已经给予了。生命中所能知道的，他都已经知道了。现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向死亡。他想走向死亡，这样他就能知道一些未知的东西，一些新的东西。在性和爱情中，你无所畏惧。你不是在为未来的某件事而奋斗；此刻是天堂，此刻是永恒。



但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一定意味着你通过性经历过这些。



如果害怕、抗拒，那么在性生活中，你可以有一种生理上的释放，一种性的释放，但你不会达到Tantra所说的狂喜。



威廉-赖希说，除非在性生活中你能达到深度高潮，否则你根本不知道性。这不仅仅是性能量的释放，你的整个身体必须变得放松。



然后性体验并不是局限于性中心，而是遍布全身。



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沐浴在其中，你有一个顶峰——一个知道“你不是身体”的顶峰。



如果你不能达到性的顶峰，一个你不是身体的顶峰，你就根本不知道性。这就是为什么威廉·赖希说了一句非常矛盾的话：他说性是精神性的。



这就是Tantra所说的，意思是在深度性爱中，你根本不是一个身体；你将变成盘旋的精灵。



你的身体会被远远甩在后面；你会完全忘记的。不会再有了。你将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你将变成非物质的。只有这样才有高潮。这就是Tantra所说的SAMBHOG——性交。



有一种完全的放松，一种现在你已经满足的感觉，一种没有必要渴望任何东西的感觉。除非这种感觉在性生活中发生在你身上——这种没有任何渴望的感觉——否则你根本不知道性。你可能已经生了孩子，但这是另一回事。



只有人才能在性方面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否则，性只是动物的本能。但当老师、僧侣谴责性行为时，你点头表示他们是对的。当Tantra说一些话时，很难相信，因为你还没有经验。这就是为什么Tantra还不能普遍传播。但未来是美好的——因为人越是变得明智和理解，就越能感受和理解Tantra。



在最近一百年内，心理学才为一个Tantra世界奠定了基础。但你对一个谴责性行为的人点头，因为你也有同样的经历。你知道里面什么都没发生，做爱后你会感到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谴责。每次你进入其中，你都会感到沮丧，后来你会后悔。



Tantra、Wilhelm Reich、Freud和其他知道这一点的人都绝对同意，如果你在性生活中达到高潮，这种光芒会持续数小时，你会感觉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担忧，没有任何紧张。他们说，幸福感会随之而来；狂喜会在那里。这种狂喜只有在真正放手的时候才会发生——当你没有退缩，你没有战斗；你只是带着生命的能量在移动。





生命的能量有两层，理解这一点会很好。我说的是呼吸，我告诉过你，呼吸就像是你的刻意系统和非刻意系统之间的联系。在你的身体里，大部分是非刻意的。血液循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什么都做不了，它只是继续流传。只有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人类才知道血液在循环。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血液只是充满了身体，而不是在循环，因为你感觉不到它的循环。它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这是非刻意的。



你吃食物；然后身体开始工作。在你的嘴巴之外，你是不需要的。食物一旦超出你的口腔，身体就会把它带走；非刻意制度继续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它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是好的。如果把它留给你，你会制造混乱。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如果你刻意做它，你将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情。



你喝一杯茶，就足以让你忙碌一整天——把它锻炼出来，变成血液。工作太多了。



身体是非刻意工作的，但你可以刻意做一些事情。我可以移动我的手，但我不能移动手上流动的血液。我不能直接用手上移动的骨头做任何事情。我不能用这个系统做任何事情，但我可以移动我的手。我可以移动我的身体，但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不能干涉。我可以跳，我可以跑，我可以坐，我可以躺，但在里面我什么都做不了。表面上我被允许自由。



性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现象。你开始了，但有一刻你已经不在了。性最初是一件刻意的事情，然而这里有一个界限。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你就回不来了；如果你不越过这个界限，你就可以回来。所以性行为既是刻意的，也是非刻意的。界限为你的思想。如果你没有抛下你的思想、你的理智、你的意识形态、你的宗教、你的哲学、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抛下思想，那么边界就不会被跨越，你将在刻意的领域中体验性。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在性生活之后，你会感到沮丧，反对性生活，你会考虑放弃生活，发誓反对性生活。当然，这些誓言不会持续太久。在24小时内，你会好起来，准备再次进入性生活。但它变成了一种重复，整个事情似乎都是徒劳的。你积累能量，然后把它扔出去，结果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件漫长的无聊、单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性的僧侣和老师会吸引你：他们在谈论一些你能理解的事情。



但你还不知道非刻意性行为，这是最深层的生物学层面。你没有接触过它，你总是从边界回来，因为这种边界会产生恐惧。超过这个边界，你的我执将不在；超过这个边界你就不在了。性能量会控制你，它会占有你。然后你会做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



除非你能适应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否则你就无法达到高潮。一旦你知道了这种不受控制的生命能量，你就不在里面了。你已经成为大海中的一个波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你没有强迫它们发生。



真的，你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一开始你是主动的，然后有一刻你变得被动了。当你变得被动时，高潮才会发生。



如果你知道它，那么你就能理解很多事情。那么你也可以理解虔诚臣服。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一个弟子向一个师傅臣服了。



然后你就可以理解一个人对存在本身的臣服。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任何臣服，甚至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是正确的：性与臣服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你知道深度性爱，你将更有能力臣服，因为你知道臣服后的深度快感，你知道臣服的阴影带来的幸福。那你就可以信任了。



性是生理上的臣服。三摩地SAMADHI——宇宙意识——是存在的臣服。通过性，你接触到了生命。通过三摩地，狂喜，你触摸存在，你移动地甚至比生命更深；触及了基本存在。通过性，你从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三摩地，你从自己走向整体，走向宇宙。



如果你允许的话，Tantra就是“宇宙性爱”！这是对整个宇宙的爱，是对整个世界的臣服。你必须保持被动。在一定程度上，你必须主动，但超过这个限度，你就不需要了；那么你就是个阻碍。然后把它留给生命力，让它存在。



第二件事：如果你继续认为臣服是消极和被动的，那也没有错。



它是消极和消极的，但消极和被动并不是应受谴责的。在我们的脑海中，当我们听到“消极”这个词的那一刻，一些谴责就进入了，当我们看到“被动”这个词时，一些谴责就会进入——因为对自我来说，这两者都是死亡。



被动没有错。被动是一种与宇宙深度接触的方式。你不能积极对待它——这就是宗教和科学的区别。科学对宇宙是主动的，宗教对宇宙是被动的。科学就像男性的头脑一样——活跃、暴力、强迫；宗教是一种女性心态——开放、被动、接受。接受总是被动的。真理不是要被创造的，而是要被接受的。



你不会创造真理。真理已经存在了！你必须接受它。



你必须成为主人，然后真理就会成为你的客人。主人必须是被动的。你必须像子宫一样接受它，但你的大脑是为活动而训练的——要活跃，要做一些事情——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障碍的领域。不要做——只是在！这就是被动的意思：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并允许已经存在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不需要创造性地、积极地去做某事。你只是需要接收。被动；不要干涉。被动没有错。



诗歌发生在你被动的时候。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也是被动发生的。但科学的态度是积极的。即使是科学上最伟大的事情也只有当科学家处于被动，只是等待，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才会发生。宗教基本上是被动的。



佛祖打坐的时候在做什么？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条件，给人一种错觉。当我们说佛在冥想时，由于使用的术语，他似乎在做一些事情。但冥想意味着不去做。如果你在做什么，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所有的行为都像性一样：一开始你必须积极；然后有一刻，活动停止了，你不得不被动。当我说“佛在冥想”时，我的意思是佛已经不在了。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被动的——一个等待的主人，只是在等待。当你在等待未知的时候，你甚至不能期待任何事情。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那么等待就会变得不纯洁，欲望就会进入。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停止了，所知道的一切都消失了。思想没有运作，它只是在等待，然后一切都发生在你身上。整个宇宙落入你的怀抱；整个宇宙从四面八方进入你的身体。所有的障碍都被拆除了。你没有隐瞒自己。



被动没有错。相反，你的活动才是问题所在。但我们是为活动而训练的，因为我们是为暴力、斗争和冲突而训练的。就目前而言，这是好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被动。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积极主动，奋力拼搏，奋力前行。但是，当你走向更深层的存在时，在这个世界上如此有益的东西是没有帮助的。那你就得倒过来了。如果你在政治、社会、财富或权力方面有所行动，就要积极主动。如果你正在进入上帝，进入虔诚，进入冥想，就要保持不活跃。被动就是这样。



消极的也没有错——没有错消极只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东西。例如，如果我想在这个房间里创造空间，我该怎么办？创造空间的过程是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能从外面腾出空间来填满这个房间吗？我无法从外面带来空间。



这个空间已经在这里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房间——但里面挤满了人、家具或东西，所以我把东西和人从里面拿出来。然后这个空间被发现了，而不是被带来了。它已经在这里了，但已经满了。所以我做了一个消极的过程：清空它。



消极意味着清空自己，而不是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因为你试图发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了。把家具扔掉就行了。



想法是思想中的家具。只要把它们扔出去，思想就会变成一个空间，当思想是一个空间时，它就会变成你的灵魂——你的atman。但当它充满想法和欲望时，它就是思想；而空的就不会是思想。否定是一个消除的过程。消除事物。。。



因此，不要害怕“消极”和“被动”这两个词。如果你害怕，你永远不能臣服。臣服是消极的。这不是你主动做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是你正在离开你的所作所为，你正在放弃你可以做的想法。你不能做——这是最基本的感觉。只有到那时才有臣服。这是消极的，因为你正在进入未知，留下已知。






当你向师傅臣服时，这是一个奇迹，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会对你做什么。你永远无法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你不可能知道你向谁臣服，也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到哪里。你会努力确定，但这种努力意味着你还没有做好臣服的准备。



如果你在臣服之前绝对确定这个人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一个天堂——然后你臣服了，那就根本不是臣服。你没有臣服。臣服总是未知的。当一切都知道了，就不是臣服。你已经检查过这会发生，二加二会变成四，那么就不是臣服。



你不能说“我臣服”，因为4已经确定了。



在不确定和不安全中，就是臣服。所以向上帝臣服很容易，因为实际上，你没有向谁臣服，你仍然是主人。向活着的师傅臣服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样你就不再是主人了。对上帝，你可以继续欺骗，因为没有人会问你。。。



我在读一则犹太轶事。一位老人正在向上帝祈祷，他说：“我的邻居‘A’很穷，去年我向你祈祷，但你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我的另一个邻居‘B’残疾了，我去年也祈祷过，但你什么都没做。”他继续说道。他谈到了所有的邻居，最后他说：“现在我今年会再次祈祷。如果你原谅我，我也可以原谅你。”



但他是一个人在说话。每一次与神的谈话都是一段独白；对方不在那里。所以这取决于你；你在做什么取决于你，你仍然是主人。这就是为什么在Tantra中有如此多的坚持要向活着的师傅臣服，因为那样你的我执就会被粉碎。而这种粉碎是基础。这种破碎是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些东西。



但不要问我你能做些什么来臣服。你什么都做不了。或者，你只能做一件事：意识到你可以通过做来做什么，你通过做得到了什么——意识到！你得到了很多：你得到了许多痛苦、痛苦和噩梦！这就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这就是我执所能获得的。要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你所造成的痛苦——积极、主动、不屈服造成的痛苦。无论你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什么，都要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意识总有一天会帮助你放弃一切，臣服。记住，你不会因为向某个特定的师傅臣服而改变，而是因为臣服本身。



所以师傅是无关紧要的；他不是重点。人们不断向我走来，他们说：“我想臣服，但向谁臣服？”这不是重点，你没有抓住重点。这不是谁的问题。是臣服在帮助你，而不是你臣服的人。他可能不在那里，也可能不真实，也可能不是一个开悟的人。他可能只是个无赖；这不是重点。这无关紧要！你已经臣服了——这很有帮助，因为现在你很接受，很开放。你变成女性化的，男性的我执丧失了，你变成了女性的子宫。



你臣服的人可能是假的，也可能不是。这不是重点！您已臣服，一些事就会对你发生。很多时候，即使有了一个虚假的师傅，弟子们也会开悟。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即使有了一个假的师傅，弟子们也开悟了！



据记载，密勒日巴去找了一位师傅并臣服了。



密勒日巴是一个非常忠诚、非常信任的人，所以当师傅说：“你必须向我臣服，只有这样我才能帮助你。”他说：“好吧，我臣服了。”但很多人都嫉妒他。这位师傅的追随者们嫉妒密勒日巴，因为密勒日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他们开始担心，如果这个人留在那里，他会成为首席弟子，下一个师傅。于是他们对他们的师傅说：“这个人好像是假装的，所以先看看他的臣服是不是真的。”



师傅说：“我们该怎么检查他呢？”他们说：“叫他从这座山上跳下来。”他们坐在山上。所以师傅说：“密勒日巴，如果你真的臣服了，就从这座山上跳下来。”所以他不等答应，就跳了起来。门徒们以为他会死；然后他们下去了。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才在山谷找到他。他只是坐在一棵树下冥想，他很开心——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快乐。








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门徒认为这一定是巧合。师傅也很惊讶。。。这怎么会发生？所以他私下问密勒日巴：“你做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他说：“当我臣服的时候，不存在我做任何事情的问题。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师傅很清楚他什么都没做，所以他再试了一次。一所房子着火了，所以他告诉密勒日巴进去坐在那里，直到整个房子都成了灰烬才出来。



密勒日巴进去了。他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然后房子就成了灰烬。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刚好被埋葬在灰烬中——但他仍然活着，一如既往地幸福。



密勒日巴向师傅行顶礼，说：“你在创造奇迹。”



所以师傅说：“很难再认为这是巧合。”但追随者说：“这只是巧合。再试一次。至少需要三次试验。”



他们正在经过一个村庄，师傅说：“密勒日巴，船还没有来，摆渡人也没有遵守他的承诺，所以你去——在水上走，到对岸叫摆渡人来。”密勒日巴走了，然后师傅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他走到对岸，把渡船带来。



师傅说：“密勒日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只是记下你的名字，师傅，是你的名字帮助了我。”



于是师傅想：“如果我的名字能帮上忙的话……”于是他也试着在水上行走，但他淹死了——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重点是臣服——而不是师傅，也不是你臣服的东西。雕像、寺庙、树、石头——任何东西。如果你臣服，你就会变成接受的，然后整个存在将你带入它的怀抱。



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一个寓言，但其意义在于，当你臣服时，整个存在都是为了你。



火、山、河、山谷——没有什么反对你，因为你没有反对任何东西。敌意消失了。



如果你从山上摔下来，骨头都碎了，那就是你我执的骨头。你在反抗；你不允许山谷帮助你。你在帮助自己。你认为自己比现实更聪明。臣服意味着你开始意识到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愚蠢的。你做了很多愚蠢的事很多世。



把它留给存在本身。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必须意识到你是无助的。这种“我很无助”的意识有助于臣服的发生。



结束

=======================================================


（31~32章，翻译：天主罗摩）

=======================================================

第三十一章：从声音到内心的沉默



经文：

45. SILENTLY INTONE A WORD ENDING IN “AH”. THEN IN THE “HH”, EFFORTLESSLY, THE SPONTANEITY.
45.安靜地吟頌一個字尾是“啊”的字。然後換成字尾是“哈”，不費力地，自發狀態。

46. STOPPING EARS BY PRESSING AND THE RECTUM BY CONTRACTING, ENTER THE SOUND.
46.藉由按壓與收縮將耳朵和肛門堵住，進入那聲音。

47. ENTER THE SOUND OF YOUR NAME AND, THROUGH THIS SOUND, ALL SOUNDS.
47.進入你名字的聲音，並且，透過這聲音，一切的聲音。


Tantra不是哲学。相反，这是一门有一个不同的科学：科学是客观的，Tantra是主观的。但是，这仍然是一门科学，而不是哲学。哲学思考的是真理、未知、终极；科学试图发现什么是真的。

科学进入当下；哲学认为终极。哲学总是面向天空；科学更贴近实际。

Tantra并不关心终极。它关注的是眼前的、此时此地的。Tantra说，终极隐藏在眼前，所以你不必担心终极。通过担心终极，你会错过眼前的，而终极隐藏在眼前。所以，通过思考终极，你会错过这两者。

如果当下未被察觉到，因为它你同样也会错过终极。所以哲学就是烟。Tantra的方法是科学的，但对象不同于所谓的科学


科学试图理解物体，客观世界，眼前的现实。Tantra是对你眼睛后面的现实的科学，是主观性的，但方法是科学的


Tantra并不关心终极。它关注的是眼前的、此时此地的。Tantra说，终极隐藏在眼前，所以你不必担心终极。通过担心终极，你会错过眼前的，而终极隐藏在眼前。所以，通过思考终极，你会错过这两者。

我想起了一件事。穆拉·纳斯鲁丁正在过马路。就在一座教堂前，他被一名肇事逃逸的司机撞倒。他是一个老人，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有人说“那个人活不下去了。”教堂的牧师跑了。他走近一看，发现老人快要死了，于是他准备举行最后的仪式。他走到附近，问垂死的木拉：“你相信父亲上帝吗？你相信儿子上帝吗？”木拉睁开眼睛说：“我的上帝！我快死了，他在问我谜题！”

所有的哲学都是这样的：它是在你弥留之际提出谜题。每一刻你都在死去，每一刻每个人都在弥留之际——因为死亡随时可能发生。但哲学一直在问和回答谜题。Tantra说，孩子们进行哲学思考是件好事，但那些有智慧的人不会在哲学上浪费时间。他们应该试着去知道，而不是去思考，因为通过思考就没有知识。通过思考，你可以编织单词，创造单词的模式。它没有任何结果，你保持不变——没有转变，没有新的见解。这位老人只是继续收集灰尘。

知道是另一种现象。它并不意味着“思考”，它意味着深入存在本身以了解，进入存在。记住，Tantra不是一种哲学。这是科学——一门主观科学。这种方法是科学的、非哲学的。它非常脚踏实地，关心眼前的事情。

当下被用作通往终极的门，如果你进入当下，终极就会发生。它就在那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到达它。

在Tantra看来，哲学不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看来这只是一种方式。这是一扇不是的门；它看起来只是一扇门。这是一扇假门。当你试图进入它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不能进入，它只是一扇粉刷过的门，实际上没有门。哲学是一扇彩绘的门。如果你坐在它旁边，继续思考，那就很好了。如果你试图进入它，那就是一堵墙。

因此，每一种哲学都有利于哲学化。对于体验而言，每一种哲学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在Tantra中对技术有如此多的坚持——对技术有这么多的坚持，因为一门科学除了给予技术之外什么都不能做，无论是外部世界还是内部的技术。“tantra”这个词本身就是技术的意思。“tantra”这个词本身就是技术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虽小但却是最伟大、最深刻的书之一中，只给出了技巧，没有哲学，只有一百一十二种技巧可以通过直接达到终极。

关于声音的第九种技巧：





默念一个以“啊”结尾的单词。然后是“HH”





毫不费力，自发性。



无声地吟诵一个以“啊”结尾的词——任何以“AH”结尾的单词——无声地吟咏。应该强调结尾“啊”。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声音“啊”被吟诵的那一刻，你的呼吸就停止了。你可能没有观察到，但现在你可以观察到：无论何时呼气，你都会更加沉默，无论何时吸气，你都更加紧张——因为呼出的气息就是死亡，吸入的气息就是生命。紧张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死亡的一部分。放松是死亡的一部分；死亡意味着彻底放松。生命不能完全放松；这是不可能的。

生命意味着紧张和努力。只有死亡才是放松的。因此，每当一个人变得绝对放松时，他既有外在的活力，也有内在的活力。你可以从佛陀的脸上同时看到生与死。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沉默和平静，他们是死亡的一部分。生命不是放松。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放松。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传统认为死亡和睡眠是相似的。睡眠是暂时的死亡，死亡是永久的睡眠。这就是为什么夜晚让你放松的原因，它是呼出的气息。早晨是即将到来的呼吸。


白天让你紧张，夜晚让你放松。光明使你紧张，黑暗使你放松。

这就是为什么当有光的时候你不能睡觉，很难放松，因为光与生命相似：它是反死亡的。黑暗与死亡相似：它支持死亡。

所以黑暗有着深深的放松，那些害怕黑暗的人无法放松。。。

不可能，因为每一次放松都是黑暗的。黑暗笼罩着你的生活。在你出生之前，你处于黑暗之中；当生命停止时，你又陷入了黑暗。黑暗是无限的，而这光和这生命只是其中的一瞬间，只是一个波浪升起，然后回落。如果你能记住围绕两端的黑暗，你会在此时此地感到放松。

生与死——它们都是存在的两面。呼入的气息就是生命，呼出的气息就是死亡。所以，这并不是说你有一天会死，而是你每一次呼吸都在死去。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徒一直用呼吸来计算生命，而不是用年来计算生命。Tantra，瑜伽，所有古老的印度体系，他们用呼吸来计算生命：你要活多少次呼吸。所以他们说，如果你呼吸很快，短时间内呼吸过多，你很快就会死。如果你呼吸很慢，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呼吸较少，你会活得很长。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你去观察动物，那些呼吸很慢的动物会长寿。

以大象为例：大象寿命很长；呼吸很慢。

然后是狗：狗很快就死了；呼吸很快。每当你发现一种呼吸很快的动物，任何动物，这种动物都不会长寿。长寿总是伴随着缓慢的呼吸。

Tantra、瑜伽和其他印度体系用呼吸来计算你的生命。其实，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生的，每一次呼气都是死的。这个咒语，这个技巧，用呼出的气息作为方法、媒介和载体，进入沉默的深处。

这是一种死亡方法。内景——一个以“啊”结尾的词。气息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词以“啊。”结尾

这个AH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你说AH时，它会完全清空你。整个呼吸都停止了；里面什么都没有留下。你完全是空的——空的，死的。

在一瞬间，在很小的一段时间里，生命已经离开了你。你死了——空荡荡的。这种空虚，如果你意识到了，如果你能意识到它，就会彻底改变你。你将是一个不同的人。

然后你就会明白，这一生不是你的生命，这死亡也不是你的死亡。然后，你会知道一些超越呼入和呼出的气息的东西——观照的灵魂。当你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这种目睹很容易发生，因为生活已经平息，所有的紧张情绪也随之平息。所以试试看，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方法。但普通的过程，普通的习惯，是强调传入的气息，而不是呼出的气息。

我们总是吸一口气。我们总是把它吸进去，但我们从不把它扔掉。我们把它收进去，身体就把它扔出去。观察你的呼吸，你就会知道。我们接受它。我们从不呼气，只吸气。呼气是由身体完成的，因为我们害怕死亡，这就是原因。如果它在我们的力量范围内，我们根本不会呼气，我们会吸气，然后控制它。没有人强调呼气，而是强调吸气。因为我们必须在吸气后再呼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忍受”它。我们容忍它，因为我们不能在不呼气的情况下吸气。

所以呼气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但基本上我们对呼气不感兴趣。这不仅仅是关于呼吸，这是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态度。我们紧紧抓住一切来到我们身边的东西；我们不会离开它。这就是心灵的吝啬。

记住，这其中有很多含义。如果你患有便秘，这将是根本原因：你总是吸气，从不呼气。从不呼气而只吸气的人会患便秘。便秘是同样事情的另一端。他不能呼气，他继续积累，他很害怕。恐惧就在那里。他只能积累，但任何积累的东西都会有毒。

如果你只吸气而不呼气，你的呼吸对你来说就是毒药；你会因此而死。

如果你表现得吝啬，你可以把一种赋予生命的力量变成毒药，因为呼气是绝对必要的。它会把你所有的毒药都吐出来。

所以说真的，死亡是一个净化的过程，而生命是一个中毒的过程。这看起来很矛盾。生活是一个中毒的过程，因为要生活，你必须使用很多东西——当你使用它们的那一刻，它们就会变成毒药，也会变成毒药。你吸一口气，使用氧气，然后剩下的就变成了毒药。它之所以是生命，只是因为它是氧气，但你已经用过了。所以生命一直在把一切变成毒药。

现在西方有一场伟大的运动——生态学。人类一直在使用一切并将其转化为毒药，而地球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任何一天它都可能死亡，因为我们已经把一切都变成了毒药。死亡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当你的全身变得有毒时，死亡会解除你的身体。它会让你重获新生，给你一个新生；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通过死亡，所有积累的毒素都被溶解回大自然中。你得到了一个新的机制。

每一次呼吸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呼出的气息类似于死亡——它能将毒药排出体外。当它消失时，一切都会在里面消退。如果你能把整个呼吸都吐出来，完全吐出来，这样里面就没有呼吸了，你就接触到了一个在呼吸的时候永远无法接触到的沉默点。

这就像潮起潮落：每一次呼吸，都会有一股生命的浪潮向你袭来；每次呼气，一切都会退潮——潮水已经退去。你只是一片空旷的海岸。这就是这种技术的用途。默念一个以“啊”结尾的词

强调呼气。你可以用它来改变你的想法。如果你患有便秘，忘记摄入。呼气，不要吸气。让身体做吸气的工作；你只是做呼气的工作。你用力呼气，不要吸气。身体会自行吸气；你不必担心，你不会死的。身体会吸气，你只要把它吐出来，让身体吸气。


你的便秘会消失的。

如果你患有心脏病，只需呼气，不要吸气。这样你就不会患心脏病了。如果在楼梯上或任何地方向上走时，你感到疲惫——非常疲惫、窒息、喘不过气来——只需这样做：呼气，不要吸气。然后你可以爬上任何数量的台阶，你都不会累。会发生什么？当你以呼气为重点去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放手了，你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你不怕死；让你敞开心扉。否则你就会封闭——恐惧会封闭你。

当你呼气时，整个系统会发生变化并接受死亡。没有恐惧，你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一个准备死亡的人可以活着。

其实，只有一个准备死亡的人才能活着。他变得有能力独自生活——因为他不怕。

一个接受死亡、欢迎死亡、作为客人接受死亡、与之共存、深入生命的人。呼气，不要吸气，这会改变你的整体想法。因为简单的技巧，Tantra从不吸引人，因为我们认为，“我的思想是如此复杂。”它并不复杂，只是愚蠢。傻瓜是非常复杂的。聪明人很简单。在你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是复杂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如果你理解，你可以很容易地改变它。


如果你没有看到任何人死亡，如果你像佛陀一样受到保护，没有看到死亡，你就无法理解这件事。佛陀的父亲很害怕，因为一些占星家说：“这个男孩将成为一个伟大的遁世者。他将放弃这个世界。”父亲问道，“该怎么做才能保护他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占星家想了又想，然后他们得出结论说：“不要让他看到死亡，因为如果他没有意识到死亡，他永远不会想过放弃生命。”

这很美，很有意义。这意味着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Tantra和瑜伽，基本上都是以死亡为导向的。如果你意识到死亡，那么只有到那时宗教才会变得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人类之外，没有任何动物是信教的，因为没有任何动物知道死亡。

他们死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法想象或想象会有死亡。

当一只狗死了，其他狗永远不会想象死亡也会发生在它们身上。

总是有人死，那么狗怎么能想象“我要死了”呢？他从未见过自己会死。其他人，其他狗死了，那么他怎么能把“我要死了”联系起来呢？没有动物意识到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动物会放弃。任何动物都不能成为遁世的人。只有非常高质量的意识才能导致你放弃——当你意识到死亡的时候。即使作为一个男人，你也没有意识到死亡，那么你属于动物王国；你还不是一个男人。只有当你遇到死亡时，你才会成为一个男人。否则，你和动物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一切都是相似的；只有死亡才有意义。遇到死亡，你就不再是动物了，你身上发生了一些动物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你将是一个不同的意识。

因此，佛陀的父亲保护他免受任何形式的死亡——不仅是人的死亡，还有动物甚至花朵的死亡。因此，园丁们被指示不要让孩子看到一朵死花，一朵枯萎在树枝上的苍白的花，一片苍白的叶子，一片干燥的叶子。不，他不应该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会死——他可能会从中推断出“我会死的。”

即使看到你的妻子、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孩子去世，你也无法推断。

你为他们哭泣，但你永远不会想到这是“我要死了”的征兆

但占星家们说，“这个男孩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要保护他免受任何类型的死亡。”而这位父亲过于认真。他甚至不允许看到一个老人或老女人，因为衰老只是从远处听到的死亡；死亡就在远方，就在眼前。因此，佛陀的父亲不允许任何老人或老妇人被孩子看到。如果佛陀突然意识到，只要停止呼吸，一个人就会死亡，这对他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仅仅因为没有呼吸，一个人怎么会死呢？”他会想。“生活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看到任何人死亡，即使你也无法想象一个人只要停止呼吸就会死亡。只是停止呼吸？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此复杂的生命怎么会死亡？

这些方法都是一样的。它们看起来很简单，但触及了基本的现实。

当呼吸停止时，当你的生命完全耗尽时，你会触摸到死亡：

你就在它附近，你内心的一切都变得平静和沉默。把它当作咒语。无论何时你感到疲惫，无论何时你感觉紧张，都要用任何以“AH”结尾的词。“Allah”就可以了——任何能让你完全呼气的词，这样你就可以完全呼气了。

当你的呼吸被清空的那一刻，你的生命也被清空了。你所有的问题都属于生命：没有问题属于死亡。你的焦虑、痛苦、愤怒、悲伤都属于生活。

死亡是没有问题的。死亡从来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问题。即使你认为“我害怕死亡，死亡会造成问题”，但造成问题的不是死亡，而是你对生命的执着。只有生命才会产生问题；死亡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所以，当呼吸完全停止时，“啊”，你的生命就被清空了。


当呼吸完全停止的那一刻，看看内心。在再次吸气之前，在这段时间里深入内心，意识到内心的平静和沉默。

在那一刻，你就是一个佛陀。

如果你能抓住那一刻，你就已经尝到了佛陀可能知道的味道。一旦知道了，你就可以把这种味道从呼出的气息中分离出来。

然后呼吸可以继续进来，出去，你可以保持你已经知道的意识质量。它总是在那里；人们只需要发现它。

当生命被清空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发现。

默念一个以“AH”结尾的单词。然后是“HH”

毫不费力，自发性。当呼吸停止时，“HH，”

所有东西都被清空了。努力：在这一刻，没有必要付出任何努力。

自发性：只要意识到，要自发，要敏感，并意识到这一死亡时刻。

此刻你就在门口，就在门口！-非常非常接近极限。当下的已经搬走了，多余的已经搬走。在这一刻，你不是波浪：你是海洋——就在附近，就在附近！如果你能意识到，你就会忘记你是一个波浪。波浪会再次来临，但现在你永远无法与之相认同，你将继续留在海洋中。一旦你知道自己是海洋，你就再也不能成为波浪了。

生命是波浪。。。死亡就是海洋。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如此坚持他的涅槃，认为它就像死亡一样。他从不说你会长生不老，他说你会彻底死去。耶稣说：“来找我，我会给你生命，生命丰富。”佛陀说：“到我这里来，认识你的死亡。我会给你们彻底的死亡。”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但佛陀的术语更基本。但你会变得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印度没有吸引力的原因；他完全被连根拔起了。我们继续说，这片土地是一片宗教之地，但最虔诚的人无法在这里扎根。

这是什么类型的宗教之地？我们还没有产生出另一个佛陀；他是无与伦比的。每当世界想起印度的宗教信仰时，世界都会记起佛陀，而不是其他人。

因为佛陀，印度被认为信奉宗教。这是什么类型的宗教之地？

佛陀在这里没有根；他完全被连根拔起了。他使用了死亡的语言——这就是原因，而婆罗门使用的是生命的语言。他们说婆罗门，他说涅槃：“婆罗门”的意思是生命——生命，无限的生命；涅盘意味着停止，死亡——彻底的死亡。

佛陀说：“你的普通死亡不是完全的；你将重生。这不是完全的！”！

你会重生的！我会让你彻底死去，你将永远不会再生。"

完全死亡意味着不在出生。所以，佛陀说，这种所谓的死亡并不是死亡。这只是一个休息期，你会重新活过来的。只是呼吸急促。

你将再次深呼吸，你将重获新生。佛陀说：“我会给你一条路，让你的呼吸熄灭，再也不会进来——彻底的死亡，涅盘，停止。”

我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我们执着于生命。但这就是悖论：你越是执着于生命，你就会死得越多，你越是准备好去死，那么你就越是不死。如果你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那么就没有死亡的可能。如果你接受了，没有人能给你死亡，因为通过这种接受，你会意识到你内心的某种东西是永恒的。

这种传入的呼吸和呼出的呼吸是身体的生死，而不是“我”的生死

但是“我”除了身体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与尸体是一致的。然后，当呼吸进入时很难意识到，当呼吸停止时很容易意识到。当呼吸停止时，在那一刻，你已经变老了，奄奄一息，呼吸完全耗尽；你死了一会儿。

在“HH”中，毫不费力地，自发性。试试看！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尝试。只要坐公交车、坐火车或去办公室，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发出“安拉”这样的声音——任何以“啊”结尾的声音。这个“安拉”在伊斯兰教中帮助很大——不是因为天上有任何真主，而是因为这个“啊”

这个词很美。然后，人们越是继续使用“安拉，安拉……”这个词，它就会减少。然后剩下的是“啊，啊…”然后它被进一步减少；然后它保持为“啊，啊…”这很好，但你可以使用任何以“啊”结尾的词——或者只使用“啊”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观察到，每当你紧张的时候，你会叹息——“啊”——你会感到放松。或者，每当你高兴、欣喜若狂时，你会说“啊”，然后整个呼吸都被吐了出来，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试试这个：当你感觉很好的时候，深呼吸，然后看看你的感觉。你无法感受到“啊”带来的幸福感。它的到来是因为呼吸。

因此，语言不同，但这两件事从未不同。

在世界各地，每当有人感到疲惫时，他都会说“啊”。其实，他在呼唤死亡来让他放松。每当一个人感到欣喜若狂时，他都会说“啊。”

他欣喜若狂，现在他不怕死了。他可以解脱完全放松。

如果你继续尝试，尝试会发生什么？您将充分意识到



你内心的某些东西——你存在的自发性；梵我合一是自发的。



你已经是了，但你太投入生命了，太投入



生命你无法意识到背后的存在。

当你不执着于生命时，随着进入呼吸，背后的存在被



揭示；有一瞥。但这一瞥将逐渐成为现实。并且



一旦知道了，你就无法忘记它——并且这不是你正在创造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自发的：它不是你正在创造的东西。它就在那里，你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回忆！这是一次重新发现！

试着看看孩子们，非常小的孩子，在做呼吸。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看看一个正在睡觉的孩子。他的肚子上下起伏，而不是胸部。如果你正在睡觉，并且正在被观察，你的胸部会上下起伏；你的呼吸永远不会流到腹部。只有当你呼气而不吸气时，呼吸才能进入腹部。

如果你吸气而不呼气，呼吸就无法进入腹部。呼吸进入腹部的原因是，当一个人呼气时，整个呼吸都被吐出来，然后身体吸收。而身体只吸收所需的量——永远不会多，永远不会少。

身体有自己的智慧，它比你更聪明。不要打扰它。你可以多拿一些，这样它就会被打扰的。你可以少拿一点，这样它就会受到干扰。身体有自己的智慧，它只需要所需的量。当需要更多时，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当需求减少时，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它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它总是平衡的。但如果你吸气，它永远不会平衡，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不知道身体的需求是什么。需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允许身体！你只是呼气，你只是把它吐出来，然后身体会吸气——它会深深而缓慢地吸气，然后呼吸会一直到腹部。它会准确地击中肚脐点，你的腹部会上下起伏。如果你吸气，那么实际上，你永远不会完全呼气。然后呼吸进入，你继续吸气，所以已经进入的呼吸不会让你的呼吸下降到最底部。然后只是浅呼吸。你继续吸气，有毒的气息就在那里，让你充满活力。

他们说你的肺里有六千个囊，只有两千个被你的呼吸所触动。四千人总是充满了需要呼出的有毒气体，而你胸部的三分之二会在头脑和身体中造成很多焦虑、痛苦和痛苦。孩子会呼气，但他从不吸气。吸气是由身体自己完成的。

孩子出生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哭。伴随着那声呼喊，他的喉咙张开，伴随着第一声“啊”。母亲给他的氧气和空气被呼出。这是他第一次努力呼吸。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孩子不哭，那么医生会变得不安，因为他还没有表现出生命的迹象。他仍然觉得依赖母亲。他一定哭了！这种呐喊表明，现在他正在成为一个个体；不需要母亲，他会自己呼吸的。第一件事是，他会哭，以便呼出母亲给他的东西，然后他的身体就会开始运作，吸气。

孩子总是在呼气，当孩子开始吸气时，当重点转移到吸气时，要注意。他已经变老了；他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变得很紧张。每当你紧张的时候，你都无法深呼吸。为什么？你的胃会变得僵硬。每当你紧张的时候，你的胃就会变得僵硬，无法呼吸。

然后你必须做浅呼吸。

试试“啊”。它有一种美丽的感觉。每当你感到累的时候，“啊”——屏住呼吸。并强调呼气。你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不同思想也会进化。随着对吸气的重视，你已经养成了吝啬鬼的头脑和吝啬鬼的身体。随着呼气，这种吝啬将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许多问题。占有欲会消失。

所以Tantra不会说离开占有欲。Tantra说，改变你的呼吸系统；那你就无法占有。观察你自己的呼吸和情绪，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任何错误的东西总是与对即将到来的呼吸的重视联系在一起，任何好的、有道德的、美丽的、真实的东西都总是与呼气联系在一起。无论何时你在说谎言，你都会屏住呼吸。无论何时你说真话，你都不会屏住呼吸。你害怕“我在撒谎”，所以你屏住呼吸。你担心它可能会出问题——呼吸急促。你隐藏的真相可能会被揭露，所以你很害怕。

继续尝试这个“啊”越来越多。你的身体会更健康，心理也会更健康。你会养成一种不同的平静、自在、安宁的品质。

第十种发声方法：





通过按压停止耳朵，通过收缩停止直肠，进入声音。

我们甚至不知道身体，也不知道身体是如何运作的，它的道是什么，它的方式是什么。但如果你观察，那么你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如果你停下耳朵，把直肠向上拉，收缩直肠，一切都会为你停止。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动了——就好像一切都变得静止、停止了。

不仅仅是动作，你会觉得时间好像已经停止了。

当你把直肠向上拉，收缩它时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当两只耳朵同时闭上时，闭上耳朵你会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是，如果直肠没有被拉起，这种声音就会被直肠释放出来。那声音很微妙。如果直肠被拉起、收缩，耳朵闭合，你会看到你体内有一个声音柱——而这个声音是无声的。这是一个否定的声音。当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你就会感受到沉默的声音或无声的声音。但它会从直肠中释放出来。

所以闭上耳朵，把直肠往上拉。然后你从两侧闭合，你的身体变得闭合，充满声音。这种充满声音的感觉给人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它周围的许多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感觉。

我们没有意识到身体——这是求道者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反对意识到身体，因为社会害怕身体。所以我们训练每个孩子不要意识到身体，我们让每个孩子都变得麻木不仁。我们在孩子的身心之间制造了一段距离，所以他对身体的意识不是很强，因为身体意识会给社会带来问题。

许多事情都是隐含的。如果孩子意识到了身体，他迟早会意识到性。如果他对身体有太多的意识，他就会觉得自己太性感了。所以我们必须杀死它的根。他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迟钝”，麻木不仁，所以他永远不会感觉到。你感觉不到你的身体。只有当事情发生了，当事情出错时，你才会感觉到。

你的头很头痛，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头。有些刺在那里，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的腿，你的脚。当你的身体疼痛时，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个身体。你只有在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然后也不会马上感觉到。你永远不会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只有当一段时间过去了，当疾病继续侵袭你的意识时，你才会意识到，“我在这里。”只有到那时，你才意识到。所以没有人真正及时去看医生。每个人到达那里的时间都很晚，那时疾病已经深入并犯了很多错误。

如果一个孩子在敏感的环境中长大，他甚至会在疾病发生之前就意识到这种疾病。

现在，尤其是在俄罗斯，他们正在研究这样一种理论，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敏感，甚至可以在疾病发生前六个月就知道疾病，因为细微的变化早就开始了。它们使身体为疾病做好准备。这种影响甚至在六个月前就已经感受到了。

但别介意疾病，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死亡！如果你明天就要死了，你今天也没有意识到。下一刻可能发生的类似死亡的事情，而你此刻却没有意识到。你对自己的身体完全麻木了。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整个文化都造成了这种迟钝，这种麻木，因为它一直在对抗身体。你不允许有这种感觉。只有在意外中，你才能被赦免，因为你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不要意识到身体。”

这造成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对Tantra来说，因为Tantra相信对身体的深刻敏感性和知识。你继续运动，你的身体继续做很多事情，而你却没有意识到。现在很多关于肢体语言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身体有自己的语言，尤其是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正在接受肢体语言的培训，因为他们说你不能相信现代人。他说的任何话都不能被相信。相反，人们必须观察自己的身体，这将提供更真实的线索。

一名男子走进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古老的精神病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会和这个人交谈，说出他心中隐藏的一切。现代精神病学会观察他的身体，因为这会提供线索。如果一个人是利己主义者，如果利己是他的问题，那么他与谦卑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他的脖子与谦逊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他的脊椎不是灵活的，而是死的、固定的。他看起来很木讷，没有生命。如果你触摸他的身体，会有一种木头的感觉，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温暖。他就像一个刚刚走到前线的士兵。

看那个士兵向前线移动。他有一个木制的形状，一种木制的感觉，这是一个士兵所需要的，因为他快要死了。他一定不太了解身体，所以他的整个训练就是创造一个木制的身体。士兵行军看起来像玩具，就像死去的玩具行军。

如果你谦逊，你的身体就不同了；你坐的方式不同，站的方式也不同。如果你感到自卑，你的立场就会不同；如果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你的立场就不同了。如果你总是处于恐惧之中，你的立场就好像你在保护自己免受某种未知力量的伤害。那总是存在的。如果你不害怕，你就像一个孩子在和他的妈妈玩耍；没有恐惧。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无所畏惧，在家里与周围的宇宙为伍。害怕的人是有盔甲的。

当我说盔甲时，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从生理上来说，他是盔甲。

威廉·赖希一直在研究身体结构，他发现了心理和身体之间的一些深层联系。如果一个人害怕，他的胃是不灵活的。你触摸他的胃，它就像一块石头。如果他变得无所畏惧，他的胃会立即放松。或者，如果你放松了胃，那么恐惧就会消失。按摩胃部放松，你会感到更加无所畏惧，不再那么害怕。

一个有爱的人有着不同品质的身体和温暖——他是温暖的身体。

一个不爱的人是冷漠的，在生理上他是冷漠的。寒冷和其他东西已经进入你的身体，它们已经成为障碍，它们不允许你了解你的身体。但身体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工作，而你继续以自己方式工作——就会产生裂痕。必须打破这种裂痕。

我看到，如果有人压抑，如果你压抑了你的愤怒，那么你的手指，你的手，就会有压抑愤怒的感觉。一个知道如何感受的人，只要触摸你的手，就能感觉到你压抑了愤怒。为什么在手上？因为愤怒必须通过双手来释放。如果你抑制了愤怒，那么在你的牙齿和牙龈中，愤怒就会被抑制——触摸就能感受到。它给人一种“我被压制在这里”的感觉

如果你压抑了性行为，那么在你的敏感区，它就在那里。如果一个人压抑了性行为，那么如果你触摸他的敏感区域，你就能感觉到。触摸任何敏感区域，如果它被压抑了，性就是存在的。该区域将变得害怕，并将退出您的触摸，它将不会打开。因为里面的人在撤退，身体的那部分就会撤退。它不允许你带来一个空缺。

现在他们说50%的女性性冷淡，原因是我们教女孩比男孩更压抑。所以他们一直在压抑，当一个女孩在二十岁之前压抑自己的性情感时，这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习惯——压抑二十年。然后，当她要爱的时候，她会谈论爱，但她的身体不会敞开；车身将关闭。然后，一种相反的、截然相反的现象发生了：两股洋流相互对立。她想要爱，但她的身体是压抑的，身体退缩了；它还没有准备好靠近。

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如果这个女人爱这个男人，她会向他倾斜，身体也会倾斜。如果他们坐在沙发上，他们的身体会向对方倾斜。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你可以看到。如果女人害怕男人，她的身体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如果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当她坐在他身边时，她永远不会翘二郎腿。

如果她害怕那个男人，她就会翘二郎腿。她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有意识的。这是防弹衣。身体保护自己，并以自己的方式工作。

Tantra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第一次意识到如此深刻的身体感觉，敏感性，是在Tantra身上。Tantra说，如果你能有意识地使用你的身体，身体就会成为通往精神的载体。Tantra说，与身体对抗是愚蠢的，绝对是愚蠢的。使用它！这是一辆车！并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它的能量，你可以超越它。

现在，按下停止耳朵，收缩停止直肠，进入声音。很多时候你一直在收缩直肠，有时甚至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直肠也会被释放。如果你突然变得害怕，直肠就会被释放。你可能会在恐惧中排便，也可能会在害怕中小便。如果你突然感到恐惧，你的膀胱会放松，直肠也会放松。会发生什么？在恐惧中，会发生什么？恐惧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那么你为什么在恐惧中小便呢？为什么失去了控制？一定有一些深层的连接根。恐惧发生在头脑中。当你无所畏惧时，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这个孩子真的无法在精神上控制自己的身体。没有动物能控制他的尿液、膀胱或其他任何东西。每当膀胱充满时，它就会被释放。没有动物能控制它，但人类必须控制它。

所以我们强迫孩子控制什么时候应该上厕所，什么时候不应该上。我们告诉他，他必须控制；我们给出时间安排。因此，大脑接管了对非自愿功能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训练孩子上厕所如此困难的原因。现在心理学家说，如果我们停止如厕训练，人性会得到很大改善。

如厕训练是对孩子及其自然自发性的第一次压制，但似乎很难听这些心理学家的话。我们不能听他们的，因为那样孩子们会制造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训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富有、富裕的社会才能不去烦恼。贫穷的社会必须管理。我们负担不起。如果孩子在任何地方小便，我们负担不起来。如果他在沙发上小便，我们也负担不起，所以我们必须训练。这种训练是精神上的。身体真的没有内置程序。身体没有内置程序！

就身体而言，人是一种动物，身体不了解任何文化，不了解任何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处于深深的恐惧中时，你强加给身体的控制机制会放松。你无法控制；你失控了。您只能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控制。在紧急情况下，你无法控制，因为在紧急情况中，你从未接受过培训。你只接受过正常的、日常的、常规的世界训练。

在紧急情况下，失去控制，你的身体开始以自己的动物方式运作。

但有一种关系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与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在一起，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所以这已经成为懦夫的标志。

如果你害怕大小便，这表明你是个胆小鬼。无所畏惧的人不会这样做，因为无所畏惧的人正在深呼吸。他的身体和呼吸系统是相关的；没有空隙。对于一个胆小鬼来说，有一个缺口，因为这个缺口，他总是大小便负担过重。因此，每当紧急情况来临时，都必须摆脱这种负担过重的局面：他必须卸下负担。这在本质上是有原因的。一个没有负担的懦夫可以更容易地逃跑，放松他的胃，更容易地奔跑。有负担的胃会成为一种障碍，所以胆小鬼放松是有帮助的。

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个？我只是想说，你必须意识到你的心理过程和胃的过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学家说，你百分之五十到九十的梦是因为你的胃过程。如果你吃了一顿很重的饭，你一定会做噩梦。它们与精神无关，只是沉重的胃造成了它们。

许多梦想都可以通过外部技巧创造出来。如果你正在睡觉，你的手可以交叉放在胸前，你会立刻开始做噩梦。

枕头可以放在你的胸口，你会梦见某个恶魔坐在你的胸前准备杀死你。这一直是问题之一。为什么枕头这么小的重量会带来这么大的负担？如果你醒着，就没有重量；你没有感觉到什么沉重。但是，为什么晚上睡觉时放在你身上的一个小枕头会让人觉得很重，就像你被一块大石头或石头拖累了一样？为什么感觉这么重？原因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当你清醒的时候，你的思想和身体是不相关的；差距就在那里。你无法感觉到身体及其敏感性。在睡眠时，控制、培养和调节都会溶解；你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你的身体变得敏感了。由于这种敏感性，一个小枕头会被感觉像石头一样。它被放大是因为敏感性——敏感性放大了它。所以身心过程是有深度关联的，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利用它。

直肠闭合、向上拉、收缩，在身体中产生一种可以感觉到声音的情况。在你身体的封闭空间里，你会在沉默中感受到一根声音的支柱。闭上耳朵，拉起直肠，然后继续关注你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停留在由这两件事造成的空缺状态中。你的生命能量在移动，它没有办法出去。

声音要么从耳朵里传出，要么从直肠里传出。这是声音可以从那里传出的两扇门。如果不搬出去，你可以更容易地感觉到。

当你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声音时会发生什么？随着听到内心声音的现象，你的思想就会消失。只要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尝试一下：只需拉起直肠，把手指放在耳朵里。按压耳朵，拉起直肠。

你会觉得你的思维已经停止了。它将无法正常工作；思想就会停止。这种源源不断的思想并不存在。它很好！如果一个人有时间就继续做下去，在一天中，如果你能做五六次，在三四个月内，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然后，这样的幸福感就会从中流出！

内心的声音，一旦被听到，就会一直伴随着你。然后你可以听到一整天。

市场很吵，道路很吵，交通也很吵，但即使在这种噪音中你听到了内心的声音，你也会感觉到内心仍在发出的微弱声音。然后什么也不会打扰你。如果你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打扰你。你保持沉默；你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区别。

最后一种发声技巧：





进入你名字的声音，通过这个声音，进入所有的声音。

你自己的名字很容易被用作曼陀罗，这很有帮助，因为你的名字已经深入你的潜意识。

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入了。如果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都睡着了，有人来叫“拉姆”，除了那个叫拉姆的人，没有人会听。他会听的；他在睡觉时会感到不安。没有人会听“拉姆”的声音，但这个人为什么要听？它已经深入；它现在没有意识，已经变成了无意识。

你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内心，但你的名字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现象：你从不叫它，别人叫它。别人用它；你从不使用它。

我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实行配给制。托马斯·爱迪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但他非常贫穷，所以他不得不排队领取配给卡。他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使用过他的名字。没有必要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自己，也没有人会用他的名字，因为他非常受人尊敬。每个人都会叫他教授，所以他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了。

他站在队伍中，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时，当被问及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是谁时，他只是茫然地看着。这个名字又被喊了一遍，然后爱迪生的邻居对他说：“你为什么站着？你的名字被喊了。这是你的名字，教授。”然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说：“但我怎么能认出它？没有人叫我爱迪生。”。

已经很久了。。。他们只是叫我教授。"

你从不使用自己的名字。只有其他人使用它——你听说过其他人使用过它。但它已经深入，非常深入。它像箭一样穿透了你的潜意识。如果你自己使用它，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咒语。这有两个原因：一，当你使用自己的名字时，如果你的名字是“拉姆”，而你使用“拉姆，拉姆，拉姆…”，突然你会觉得自己在使用别人的名字——好像它不是你的。或者，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你会觉得你体内有一个单独的实体在使用它。它可能属于身体，也可能属于思想，但他在呼唤“拉姆，拉姆…”

成为观照者。

你总是叫别人的名字。当你叫自己的名字时，它看起来好像是属于别人的，而不是属于你的，这是一个非常暴露的现象。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名字的观照者，你的整个生命都与这个名字有关。

与名字分离，你就与你的整个生活分离。这个名字已经渗透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每个人从你一出生就这样称呼你，你一直都听到这个。所以用这个声音，用这个声音你可以深入到这个名字的深处。

在过去，我们给每个人起了神的名字——每个人。有人是拉姆，有人是纳拉扬，有人叫奎师那，有人叫做毗湿奴，诸如此类。

他们说所有的穆罕默德名字都是上帝的名字——所有的穆罕默德的名字！全世界都在这样做，给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名字。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种技巧——因为如果你的名字可以被用作咒语，它将为你提供双重目的。这将是你的名字——你已经听了很多次了，在你的一生中，它已经深深地渗透了。此外，这也是上帝的名字。所以，继续在里面重复，突然你会意识到“这个名字和我不一样。”然后，这个名字就会有自己的神圣性。你会记得任何一天，“纳拉扬”或“拉姆”，这是上帝的名字。你的名字变成了咒语。

使用它！这太棒了！你可以用你的名字尝试很多事情。如果你想在早上五点被叫醒，那么没有哪个闹钟比你自己的名字更准确。只要在里面重复三次，“拉姆，你必须在五点整之前醒来。”重复三次然后入睡。你会在五点钟被叫醒，因为“拉姆”

你的名字，在潜意识深处。

呼唤你的名字，告诉自己“早上五点，让我被叫醒。”有人会叫醒你的。如果你继续这样做，有一天你会突然意识到，五点的时候有人呼唤你，说：“拉姆，醒醒。”

这个技巧说，进入你名字的声音，通过这个声音，所有的声音。你的名字成为所有名字的门户。但是进入声音。首先，当你重复“拉姆，拉姆，拉姆…”时，这只是一个词。但当你继续重复“拉姆，拉姆，拉姆…”时，这意味着什么

你一定听说过瓦尔米基的故事。他被赋予了“拉姆”的咒语，但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简单，天真，孩子般。他开始重复“拉姆，拉姆，拉姆……”，但他重复得太多了，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并颠倒了整个过程。相反，他唱的是“玛拉，玛拉…”他唱的“拉姆，拉姆，拉姆…”太快了，以至于变成了“玛拉，马拉，玛拉

如果你继续在里面快速重复这个名字，很快它就不会是一个词：它会变成一个声音，只是没有意义。然后拉姆和玛拉之间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无论你叫拉姆还是玛拉，这都毫无意义，它们不是文字。重要的只是声音，只是声音。进入你名字的发音。忘记它的意义，只需进入声音。意义在于心灵，声音在于身体。

意义在头脑中，声音遍布全身。所以忘记意义吧。只要把它作为一个无意义的声音重复一遍，通过这个声音你就会进入所有的声音。这个声音将成为所有声音的门。

“所有的声音”意味着存在的一切。

这是印度人内心探索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存在的基本单位是声音而不是电。现代科学认为，存在的基本单位是电，而不是声音，但他们也认为声音是电的一种形式。然而，印度人一直在说，电只不过是一种声音。

你可能听说过，通过特定的RAGA，特定的声音，可以产生火焰。它是可以创造的——因为这是印度人的想法，声音是所有电的基础。所以，如果你敲击特定频率的声音，就会产生电。

在长桥上，如果有军队经过，他们就不允许游行，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游行而导致大桥倒塌。这是因为声音，而不是因为它们的重量。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经过，但如果他们行进经过，那么他们特有的脚步声就会打破桥梁。

在古希伯来历史上，杰里科城受到长墙的保护，不可能用枪打破这些城墙。但通过一种特殊的声音，墙壁被打破了，而这种声音就是打破这些墙壁的秘密。如果这种声音是在墙壁之前产生的，墙壁就会倒塌。

你听过阿里巴巴的故事：一种特殊的声音和岩石的移动。

这些都是寓言。无论他们是否正确，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你能不断地创造一种特定的声音，以至于失去意义，失去理智，你心中的石头就会被移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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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臣服之路

第一个问题：

问题1尊敬的师傅，请解释到目前为止您讨论的技术VIGYANA BHAIRAVA TANTRA属于瑜伽的科学，而不是实际的和Tantra的中心主题。Tantra的中心主题是什么？






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疑问。我们所讨论的技巧也是瑜伽。

方法相同，但有区别：您可以使用这些技巧，但他们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两者的区别是框架、模式的不同，而不是技巧。你可能对生命有不同的态度，与Tantra恰恰相反。


瑜伽相信斗争；瑜伽的本质是意志之路。


Tantra不相信斗争，Tantra不是意志之路。相反，Tantra是彻底的臣服，不需要你的意志。对于Tantra来说，你的意志才是问题所在，一切的根源和痛苦。对于瑜伽来说，你的屈服，你的无意志才是问题所在。

但是你的意志很弱，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因为瑜伽而感到痛苦。对于Tantra，因为你有意志，因为你拥有自我，一个个体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你痛苦的原因。瑜伽说，把你的意志发挥到绝对的完美，你就会得到解脱。


Tantra说，完全溶解你的意志，完全清空它，那将是你的解脱。


两者都是对的，这样就产生了问题。但对我来说，两者都是对的。

但是瑜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你完全不可能，几乎不可能达到自我的完美。这意味着你将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这条路很长，很艰难，切切实实的，它永远不会走到尽头

那么瑜伽的追随者会发生什么呢？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地方，某个生命阶段中，他们转向了Tantra。

智瑜伽可想而知；从存在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也会通过瑜伽达到目的，但通常不会发生。即使它发生了，它也很少发生，比如对Mahavir。有时几个世纪过去了，然后一个人就像Mahavir一样，他通过瑜伽取得了成就。但他很罕见，是个例外，并且打破常规。但是瑜伽比Tantra更有吸引力。


Tantra很简单，很自然，你可以很容易的通过Tantra获得，非常自然，毫不费力。正因为如此，

Tantra从来没有吸引你更多。为什么？任何吸引你的东西都会吸引你的自我。无论什么让你觉得自我满足的都会更吸引你。你被自我所束缚；



因此瑜伽对你更有吸引力。

其实，越以自我为中心，瑜伽就越吸引你，因为它是纯粹的自我努力，越是不可能，它就越能吸引自我。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山峰。

珠穆朗玛峰很有吸引力。登上喜马拉雅山峰的顶峰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太难了。当希拉里和丹辛到达山峰时。

在珠穆朗玛峰，他们感到欣喜若狂。那是什么？这是因为自我实现了——他们是第一个。

当第一个人登上月球时，你能想象他的感受吗？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现在他无法被取代；他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现在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地位。自尊心得到了深深的满足。现在没有竞争对手，也不可能有。许多人将登上月球，但他们不会是

第一个，但许多人可以登上月球，许多人可以去珠穆朗玛峰——瑜伽会给你一个更高的顶峰。越是遥不可及的结局，自我就越完美——纯粹、完美、绝对的自我。

瑜伽会非常吸引尼采，因为他觉得生活背后的能量是意志的能量——权力的意志。瑜伽给你那种感觉。你通过它变得更加强大。

你越能控制自己，你就越能控制你的直觉，你就越多地控制你的身体，你越能掌控你的思想，那么你就越感到强大。你成为了内在的主人。但这是通过冲突实现的；这是通过斗争和暴力实现的。或多或少，一个练习了很多世瑜伽的人，整个旅程都会变得单调、沉闷、徒劳，因为自我实现得越多，你就越觉得它没用。

然后，瑜伽之路的追随者转向了Tantra。





但瑜伽很受欢迎，因为每个人都是自高自大者。


Tantra从一开始就没吸引力。



Tantra只能吸引更高的深度——那些努力锻炼自己的人，那些在瑜伽中挣扎了很多世的人。然后Tantra向他们发出呼吁，因为他们能够理解。通常情况下，你不会被Tantra吸引，如果你被吸引了，就算你被错误的理由吸引，所以也要试着理解它们。



你一开始不会被Tantra吸引，因为它要求你臣服，而不是战斗。它要求你漂浮，而不是游泳。它要求你随波逐流，而不是逆流而上。它告诉你，大自然是美好的；相信自然，不要与之抗争。即使性也是好的。信任它，追随它，融入它；不要反抗。“不反抗”是Tantra的核心教义。

让它去吧！它不吸引人，也无法通过它来实现你的自我。在第一步，它要求你的自我溶解，在一开始，它就要求你溶解。

瑜伽也会要求你，但是在最终。





首先，它会要求你净化它。如果它被完全净化，它就会溶解，无法保留。但这在瑜伽中是最后一个，在Tantra中是第一个。






所以Tantra一般不会呼吁你。如果它真的呼吁，它将以错误的理由呼吁。例如，如果你想沉迷于性，那么你可以通过Tantra来合理化你的放纵。

这可能会成为吸引力。如果你想沉迷于葡萄酒、女人和其他事情，你会觉得自己被Tantra吸引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被Tantra吸引。Tantra是一个幌子——一个把戏。你被其他你认为Tantra允许的东西所吸引。

所以，Tantra总是以错误的理由呼吁。





Tantra不是为了帮助你的放纵，而是为了改变它。所以不要欺骗自己。





通过Tantra，你可以很容易地欺骗自己，因为这种欺骗的可能性，Mahavir不会描述谭多。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人是如此的具有欺骗性，以至于当他真正的意思是另一件事时，他可以表现出一件事，他可以合理化。




例如，在中国，在古代中国，有一种类似于Tantra的东西——一种秘密科学。它被称为道。道与Tantra有相似的趋势。例如，陶说，如果你想摆脱性生活，你不应该只对一个人——对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你就不应该只盯着一个人。陶说，最好继续更换伴侣。




这是绝对正确的，但你可以将其合理化；你可以欺骗自己。你可能只是一个性狂，你可以认为“我正在练习Tantra，所以我不能只坚持一个女人。我必须改变。”中国的许多皇帝都练习过。后宫只是为了这个。




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人类的心理，道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只认识一个女人，你对那个女人的吸引力迟早会消失离开，但你对女人的吸引力会一直存在。你会被另一种性别所吸引。





这个女人，你的妻子，真的不会是异性。她不会吸引你，她不会吸引你。你会习惯她的。





陶说，如果一个男人在女人中间活动，他不仅会超越女人，他还会超越异性。许多女性的知识将帮助他超越自我。



这是对的，但很危险，因为你会喜欢它，不是因为它是对的因为它给了你许可证。这就是Tantra的问题所在。


因此，在中国，知识也受到了压制；它不得不被抑制。在印度，Tantra也被压制，因为它说了很多危险的话——危险只是因为你有欺骗性。除此之外，它们都很棒。人类的心灵没有发生过比Tantra更奇妙、更神秘的事情；没有什么知识是如此深刻。


但知识总是有危险的。例如，现在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危险，因为它已经了解了许多深层次的秘密。现在它知道如何创造原子能了。据报道，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他再次获得生命，他宁愿成为一名水管工，而不是一名科学家，因为当他回首往事时，他的一生都是徒劳的——不仅徒劳，而且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





他给了人类一个最深刻的秘密，但却是自欺欺人的。

我琢磨。。。我们不得不压制科学知识的那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有传言称，科学家们对是否披露更多信息有着秘密的想法——他们是否应该停止搜索，或者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每一种知识都是危险的；只有无知是不危险的，你对此无能为力。迷信总是好的，从来没有危险。它们是顺势疗法。如果给你吃这种药，它不会伤害你。它是否会帮助你取决于你自己的清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会伤害你。





顺势疗法是无害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如果它有效，它只能起到帮助作用。


记住，如果某件事只能起到帮助作用，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迷信。如果它既能起到帮助作用，又能起到伤害作用，那么它只有知识。一件真实的事情既有帮助也有伤害。只有不真实的事情才有帮助。但是，帮助永远不会来自于事情，它总是你自己思想的投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只有虚幻的东西才是好的；他们从不伤害你。





Tantra是科学，它比原子知识更深，因为原子科学与物质有关，而Tantra与你有关，你总是比任何原子能都更危险。


Tantra与生物原子有关，与你有关——与活细胞有关；生命意识本身及其内在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对性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一个对生命和意识感兴趣的人会自动对性感兴趣，因为性是生命、爱和意识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来源。因此，如果一个求道者对性不感兴趣，他就根本不是一个求道者。他可能是一个哲学家，但他不是一个求道者。





哲学或多或少都是胡说八道——思考毫无用处的事情。





我听说Mulla Nasruddin对女孩很感兴趣，但他在那女孩们没有人会喜欢他。他打算第一次见到某个女孩，所以他一位朋友问道：“你的秘密是什么？你和女人相处得很好，你只是在催眠他们，而我总是一个失败者，所以给我一些线索。我要第一次约会和一个女孩在一起的时间，所以给我一些秘密。"

这位朋友说：“记住三件事：永远谈论食物、家庭和哲学。”





“为什么要吃东西？”穆拉问道。这位朋友说：“我谈论食物是因为女孩感觉很好，因为每个女人都对食物感兴趣。她是孩子的食物，对全人类来说，她是食物，所以她基本上对食物感感兴趣。”





Mulla说：“好吧。为什么是家人？”于是这个男人说：“谈谈她的家人，所以你意图看起来很高尚。"





然后穆拉说：“为什么要谈哲学？”那个人说：“谈谈哲学。”。



这让女人觉得自己很聪明。"





于是，穆拉冲了过来。当他看到女孩时，他立刻说：“你好，你喜欢面条吗？”



女孩吓了一跳，说：“不！”





然后Mulla问了第二个问题：“你有两个兄弟吗？”女孩甚至更吃惊的是，她想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约会？”她说：“不！”





所以有一瞬间，穆拉不知所措。他想知道，“如何开始谈论哲学？”



有一会儿他不知所措，然后他问：“现在，如果你有一个兄弟，他会吗喜欢面条吗？"


哲学或多或少是胡说八道。Tantra对哲学不感兴趣；Tantra对真实存在的生活感兴趣。所以Tantra从不问是否有上帝，是否有摩克沙、解放，或者是否有地狱或天堂。Tantra提出关于生活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性和爱情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它们是基本的。

你正在经历它们；你是他们的一部分。





你是一场性能量的游戏，除非你理解这种能量和



超越它，你将永远不再是任何人。

你现在除了性能量什么都不是。



你可以做得更多，但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也不超越它，你就永远不会



会更多。可能性只是作为一颗种子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对性、爱情和自然生命感兴趣的原因。


但了解这一点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冲突。Tantra说，如果你处于一种战斗的情绪中，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那样你就无法接受。然后，因为你在战斗，秘密将对你隐藏起来——你无法接受。无论何时你在战斗，你总是在外面。如果你在与性作斗争，你总是在外面；如果你屈服于性，你就会触及性的内在核心；你是个圈内人。如果你投降；然后很多事情都被人知道了。





你一直在做爱，但背后总是带着一种战斗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你不知道很多秘密。例如，你还不知道性赋予生命的力量。





你不知道他们，因为你不可能知道——这需要你成为一个圈里人。





如果你真的充满了性能量，完全屈服了，那么你迟早会知道性不能只产生新的生命：性可以给你更多的生命。对恋人来说，性可以成为一种赋予生命的力量，但为此你需要臣服降。一旦你臣服，许多维度都会改变。


例如，Tantra已经知道，道已经知道，如果你在行为中射精，那么这就不可能给你生命。没有必要射精；射精可以被完全遗忘。Tantra和道都说射精是因为你在战斗；否则就没有必要了。

爱人和爱人可以进行深度的性拥抱，只是放松地拥抱在一起，不急于射精，也不急于结束这段恋情。他们可以彼此放松。如果这种放松是完全的，他们都会感觉到更多的生活。他们两个会相互充实。




陶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急于做爱，如果他非常放松，他可以活一千年。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对彼此非常放松，简单地融入彼此，融入彼此，不着急，不紧张，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炼金术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两者的生命汁液，两者的电，两者的生物能相遇。就在这次会议上——因为他们是“反”的；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他们是反极端的——只要彼此深入接触，他们就会相互激励，让彼此变得更有活力。

他们可以活很长时间，而且永远不会变老。但这只能是



如果你没有战斗的情绪就知道了。这似乎自相矛盾。那些正在战斗的人



性生活中，他们会更快地射精，因为紧张的头脑急于摆脱



紧张





新的研究表明了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许多令人惊讶的事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他们



首次对深度性交中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科学研究。


他们已经意识到，75%的男性会过早射精——75%的男性在进行深度运动之前就已经射精，而且射精已经结束。





90%的女性从未达到过性高潮；它们永远不会到达顶峰，到达深处，



成就巅峰——90%的女性！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如此愤怒和愤怒，而且她们会一直如此。没有冥想能帮助她们平静下来，没有哲学、宗教、道德观能让她们与生活在一起的男性相处得轻松自在。他们感到沮丧和愤怒，因为现代科学和古老的Tantra都说，除非一个女人在性高潮中得到充分满足，否则她将成为家庭的一个问题。她所缺乏的东西会引起愤怒，她总是处于一种战斗的情绪中。


所以，如果你的妻子总是处于争吵的情绪中，那就再想想整件事。不仅仅是妻子，你可能是原因。由于女性没有达到性高潮，她们变得反性。他们不愿意轻易地发生性关系。他们必须被贿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做爱。如果他们从未通过它获得过任何深深的幸福，为什么他们要做好准备？相反，他们在那之后觉得这个男人一直在使用它们，它们被利用了。它们感觉就像一个被使用过然后又被丢弃的东西。



这个男人很满意，因为他已经射精了。然后他动了动就睡着了，妻子继续哭泣。她只是被利用了，这段经历对她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这可能让她的丈夫、爱人或朋友松了一口气，但对她来说并没有任何满足感。90%的女性甚至不知道高潮是什么，她们从来都不知道；他们从未达到过如此幸福的身体痉挛的顶峰，以至于每一根纤维都在振动，每一个细胞都变得有活力。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因为社会上的反性态度。好斗的心理就在那里，而这个女人是如此压抑，以至于变得冷淡。






这个人继续这样做，好像这是一种罪过。他觉得这是一种内疚：“这是不应该的



完成。"





当他与妻子或心爱的人做爱时，他在想一些MAHATMA——所谓的圣人——如何去见MAHATMA，如何超越这种性别、这种内疚、这种罪恶。


摆脱Mahatma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你做爱的时候，它们也已经在那里了。你不是两个；一定有一个马哈特。如果没有mahatma，那么上帝就在看着你犯这种罪。人们心目中上帝的概念就像偷窥狂一样——他总是在看着你。这种态度会产生焦虑，当焦虑存在时，射精很快就会到来。

当没有焦虑的时候，射精可以推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没有必要。如果爱很深，双方都可以互相激励。然后射精完全停止，多年来，两个恋人可以在没有任何射精的情况下见面，不会浪费任何精力。

他们可以彼此放松一下。他们的身体相遇并放松；他们进入性生活并放松。



性生活迟早不会令人兴奋。现在很兴奋。





这不是一种兴奋，而是一种放松，一种深深的放手。





但只有当你首先屈服于生命的能量——



生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向你的爱人或爱人臣服。

Tantra说，千万不要在你兴奋的时候做爱。这似乎很荒谬，因为你想在兴奋的时候做爱。通常情况下，伴侣双方都会为了做爱而让对方兴奋起来。但Tantra说，在兴奋中你在浪费能量。在你平静、安详、冥想的时候做爱。首先冥想，然后做爱，做爱时不要超过极限。我所说的“不要超越极限”是什么意思？不要变得兴奋和暴力，这样你的能量就不会被分散。





如果你看到两个人在做爱，你会觉得他们在吵架。如果是小孩子有时看到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做爱，他们认为父母会杀人。它看起来很暴力；看起来像是在打架。它不漂亮，看起来很难看。



它必须更具音乐性，更和谐。这两个舞伴一定是在跳舞，而不是战斗——仿佛唱着一首和谐的旋律，营造出一种双方都能参与的氛围。

首先，性变成了赋予生命。就像现在一样，这是一种死亡，你只是在通过它死去，浪费自己，不断恶化。其次，它成为最深层的自然冥想。你的思想完全停止了。当你和你的爱人完全放松时，你的想法就会停止。心不在那里，只有你的心跳。它变成了一种自然的冥想。如果爱不能帮助你冥想，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肤浅的。如果爱不能帮助你，没有什么能帮助你！

爱有它自己的冥想。但你不知道爱；你只知道性，你知道浪费精力的痛苦。然后你会感到沮丧。然后你决定发誓要独身。这个誓言是在沮丧中做出的，这个誓言是愤怒中做出的。这无济于事。

如果在一种非常放松、冥想的心情下宣誓，可能会有所帮助。否则，你只是表现出你的愤怒、沮丧和其他什么，你会在24小时内忘记誓言。





能量会再次到来，就像旧的惯例一样，你必须释放它。





Tantra说，性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是生命。但你可能会因为错误的原因对Tantra感兴趣。不要因为错误的原因对Tantra感兴趣，这样你就不会觉得Tantra很危险。那么Tantra就是改变生活。

瑜伽也使用了一些Tantra方法，但带有冲突和战斗的态度。Tantra使用同样的方法，但以一种非常爱的态度——这有很大的不同。技术的质量本身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整个背景不同，所以技术变得不同。

有人问：“Tantra的中心主题是什么？”答案是你！你是Tantra的中心主题：你现在是什么，你身上隐藏着什么，可以成长，你是什么，可以成为什么。现在你是一个性单位，除非深入理解这个单位，否则你无法成为一个精神单位。性和精神是一种能量的两端。





Tantra从你的本来面目开始；瑜伽从你的可能性开始。瑜伽从结束开始；Tantra从开始开始。从头开始是件好事。从开始开始总是好的，因为如果结束就是开始，那么你就是在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痛苦。


你不是终点，也不是理想。你必须成为神，成为理想，而你只是动物。这只动物因为神的理想而发狂；它疯了，它变得疯狂。





Tantra说，忘记神。如果你是动物，就要从整体上理解这种动物。在这种理解中，神会成长。如果它不能通过这种理解而成长，那么就忘记它，它永远不会。理想无法带来你的可能性；只有了解真实情况才会有所帮助。所以你是Tantra的中心主题，因为你在，你可以成为，你的现实和你的可能性——它们就是主题。





有时人们会担心。如果你去理解Tantra神没有被讨论，moksha——解放——没有被讨论。涅盘也没有被讨论过。Tantra是什么类型的宗教？Tantra会讨论一些让你感到厌恶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你不想讨论的。谁想讨论性问题？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这件事。因为你可以繁殖，所以你认为自己知道。




没有人愿意讨论性，性是每个人的问题。没有人愿意讨论爱情，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他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情人了。看看你的生活！这只是仇恨，没有别的。你们所说的爱，不过是一种放松，一点放松，一种仇恨。环顾四周，你就会知道你对爱情的了解。


一个骗子Baal Shem每天都去找他的裁缝买他的长袍，裁缝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为fakir做了一件简单的长袍。可怜的骗子！当长袍准备好了，裁缝把它送给了巴力闪，巴力闪说：“告诉我，即使是上帝也只有六天的时间来创造世界。在六天内，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而你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制作这个穷人的长袍？”

巴尔闪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了这位裁缝。裁缝说：“是的，上帝创造了六天内的世界，但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它是什么类型的世界。是的，他创造了六天后的世界，但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你周围；看看你创造的世界。然后你就会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因为其他人也是在黑暗中摸索，你不可能生活在光明中。如果其他人都在摸索在黑暗中你会感觉良好，因为那样你就会觉得没有可比性。





但你也在黑暗中，发脾气是从你的本来面目开始的。


Tantra想要启发你一些你无法否认的基本事情。如果你试图否认它们，那就要付出你自己的代价。



第二个问题：





问题2如何将性行为转化为中介体验？





一个人在性方面应该练习一些特殊的姿势吗？

姿势无关紧要；姿势不是很有意义。





真正的东西是态度——不是身体的姿势，而是思想的姿势。

但如果你改变主意，你可能想改变你的姿势，因为它们是相关的。但它们并不是基本的。

例如，男人总是在女人身上——在女人的身上。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姿态，因为男人总是认为自己更好、更优越、更高——他怎么能低于女人？但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中，女性高于男性。因此，在非洲，这种姿势被称为传教士姿势，因为当传教士——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去非洲时，原始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认为这会杀死那个女人。

男人在上面的姿势在非洲被称为传教士的姿势。非洲原始人说，男人应该凌驾于女人之上，这是暴力行为。她更弱、更娇弱，所以她一定在男人之上。但在她之下，男人很难认为自己比女人低。

如果你的想法改变了，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出于多种原因，最好让女性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女人在上面，她会很被动，所以她不会做出太多暴力行为；她会简单地放松。而她手下的男人也无能为力，他将不得不放松。这很好。如果他处于领先地位，他会变得暴力，他会做很多事情。她什么都不需要做。

对于Tantra来说，你必须放松，所以女人应该站在最上面是件好事。她比任何男人都能放松。女性的心理更被动，所以放松很容易。

姿势会改变，但不要太在意姿势。只要改变主意。臣服于生命的力量，漂浮在其中。有时，如果你真的臣服了，你的身体会在那一刻占据所需的正确位置。如果伴侣双方都深深地臣服了，他们的身体就会采取所需的正确姿势。

每天情况都在变化，所以没有必要事先固定姿势。这是一个问题，你要事先设法解决。无论何时你试图固定它，这都是头脑的固定；那么你就不会臣服。

如果你臣服了，那么你就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是一种美妙的和谐——当双方都臣服了。他们会做很多姿势，或者不做，只是放松一下。这取决于生命力，而不是你事先的大脑决定。你不需要事先做出任何决定。决策才是问题所在。

即使是做爱，你也要下定决心。即使是为了做爱，你也会去查阅书籍。

有关于如何做爱的书。这表明了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人类思维。你甚至可以查阅关于如何做爱的书籍。然后它变成了大脑；你什么都想。其实，你在脑海中创造了一个排练，然后你把它表演出来。

你的行为是一种复制；那时它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你正在排练。它变成了表演；这是不真实的。

只要臣服，跟随强大力量行动。恐惧是什么？为什么害怕？如果你不能对你的爱人无所畏惧，那么你会在哪里无所畏惧？一旦你感觉到生命力本身就有帮助，并走上了所需的正确道路，它就会让你对自己的整个生活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一生都交给神了。那是你心爱的人。

然后你就把你的一生都交给了神。那么你就没有思考，也没有计划；你不会强迫自己的未来。你只是允许自己依照他，依照全部，进入未来。

但是如何让性爱行为成为冥想呢？只要臣服，事情就会变得如此。不要去想，让它发生吧。要放松，不要向前走。这是大脑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总是向前移动。它总是在寻求结果，结果就在未来。你从来没有在行动中；你总是在未来寻求结果。这种对结果的追求扰乱了一切，损害了一切。

只要行动起来。未来是什么？它即将到来；你不必担心。你也不会把它和你的担忧一起带来。它已经来了；它已经来了。所以你忘了这件事，你只是在此时此地。

性可以在此时此地成为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我认为，这是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你可以在这里和现在参与的行动。你不可能在办公室里此时此地；你不可能再大学学习的时候此时此地；你不可能在这个摩登世界的任何地方此时此地。只有在爱情中，你才能在此时此地。

但即便如此，你也不是。你在考虑结果。现在，许多现代书籍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你读了一本关于如何做爱的书，然后你害怕自己做爱是对是错。你读了一本关于如何采取姿势或使用哪种姿势的书，然后你会担心自己是否采取了正确的姿势。

心理学家在头脑中制造了新的担忧。现在他们说，丈夫必须记住妻子是否达到了性高潮，所以他很担心。这种担心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这将成为一个障碍。

妻子担心自己是否在帮助丈夫完全放松。她必须表现出她感到非常幸福。然后一切都变成了假的。两人都对结果感到担忧，因为这种担忧，结果永远不会到来。忘记一切。在当下流动，让你的身体表达出来。你的身体很清楚；他们有自己的智慧。

你的身体是由性细胞组成的。它们有一个内置程序；根本没有人问你。只要把它留给身体，身体就会移动。把它一起留给大自然，两者一起，这种放手，会自动产生冥想。

如果你能在性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你就知道一件事：无论何时你臣服，你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然后你就可以向主宰臣服了。这是一段爱情关系。你可以向主宰臣服，然后当你把头放在他的脚边时，你的头就会变得空荡荡的。你将在冥想中。


那么就不需要主宰了。然后出去向天空臣服。你知道如何臣服，仅此而已。然后你可以去向一棵树臣服。但这看起来很愚蠢，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臣服。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村民，一个原始人——走向河流，向河流臣服，称河流为母亲，神圣的母亲，或者向旭日臣服，称旭日为大神，或者走向一棵树，把头埋在树根上臣服。

对我们来说，这看起来很迷信。你说：“他在做什么胡说八道！树会做什么？河流会做什么。他们不是女神。太阳是什么？太阳不是神。”如果你能臣服，任何东西都会成为神。所以你的臣服创造了神性。

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只有一个臣服的心灵创造了神性。

向妻子臣服，她就会成为神圣的。向丈夫臣服，他就会成为神。神性是通过臣服来揭示的。屈服于一块石头，现在就没有石头了：那块石头变成了一尊雕像，一个人——活物。

所以，只要知道如何臣服。当我说“如何”臣服时，我并不是想知道一种技巧；我的意思是，你天生就有可能在爱情中臣服。

在爱中臣服，感受它。然后让它遍布你的生命。


第三个问题：




问题3请解释ANAHAT NADA——无声声音——是一种声音，还是完全无声。并且解释完全健全的状态如何可以等于完全无声。

ANAHAT NADA不是一种声音，它是无声的，但这种无声是可以听到的。要表达它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逻辑问题，即如何才能听到无声的声音。

让我解释一下……我坐在这把椅子上。如果我离开这把椅子，你不会看到我不在椅子上吗？没有见过我坐在这里的人是看不见的，他只会看到椅子。但就在我来这里之前，你已经看到我坐在这里了。如果我走开，你看着椅子，你会看到两件事：椅子，我不在。但只有当你看到我，并且没有忘记我，我在那里，你才会看到这种缺席。

我们正在听到声音；我们只知道声音。因此，当这种无声的声音来临时，我们会感觉到每一个声音都消失了，感觉到了缺席。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anahat nada。它也被称为nadanada的意思是声音。但ANAHAT改变了声音的质量Anahat的意思是未创造，所以它是未创造的声音。

每一个声音都是创造出来的。无论你听到什么声音，它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将会消亡。我可以拍手——一种声音就产生了。它以前不在那里，现在已经不在了；它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死了。产生的声音被称为AHAT NADA。未经处理的声音被称为ANAHAT NADA——这种声音一直存在。那个一直都是的声音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声音。你之所以称之为声音，是因为可以听到缺席的声音。

如果你住在火车站旁边，有一天铁路工会罢工，你会听到一些没人能听到的声音。你会听到火车来来往往的声音。

我过去每个月至少要旅行三个星期。一开始在火车上很难入睡，后来在家里也变得很难入睡。当我不再只睡在火车上时，火车的声音消失了。每当我回到家，都会很困难，因为我会想念，我会感觉到没有铁路的声音。

我们已经习惯了声音。

每一刻都充满了声音。我们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声音、声音和声音。当你的思想离开，向上或向下移动，超越或低于，当你不在声音的世界里时，你可以听到缺席的声音。这种缺席是无声的。

但我们称之为anahat nada。因为它被听到了，我们称之为nada——声音；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称之为anahat——未被创造。“未经处理的声音”是矛盾的。

声音是被创造出来的——“未被创造”是矛盾的。因此，所有深刻的人生经历都必须用矛盾的语言来表达。

如果你去问像埃克哈特或雅各布·博姆这样的师傅，或者像慧海、黄檗、菩提达摩、龙树、吠陀和奥义书这样的禅宗师傅，无论在哪里，只要谈论更深层次的经验，你都会发现两个矛盾的术语。吠陀说，“他是，他不是”——关于神。

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无神论的表达了：“他是，他不是。”他离得远，离得近。他在远处，也在附近。为什么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奥义书说：“你看不见他，但除非你看到他，否则你什么都没看到。”这是什么类型的语言？

老子说“真理是不能说的”——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也是一句谚语。他说“真相是不能说的，如果真的说了，那就不可能是真的”，然后他写了一本书，讲述了一些关于真相的事情。

这是矛盾的。

一个学生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圣人。这位学生说：“如果你能原谅我，师傅，我想和你谈谈我自己。我已经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现在我不相信神了。”

于是，这位老圣人问道：“你学习经文有多少天了？学习了多少天？”于是，这位求道者，这位学生说：“我学习吠陀经将近二十年了。”于是，老人叹了口气说：“仅仅二十年，你就有勇气说你已经成为无神论者了？”

这个学生很困惑。这个老人在说什么？所以他说：“我很困惑。你在说什么？你让我比刚来的时候更困惑。”老人说：“继续学习吠陀经吧。一开始人们说神是。只有到最后才说神不是。要成为无神论者，你必须深入有神论。神才是开始，神才不是结束。

不要着急。”这名学生更加困惑。

“神是，神不是”是那些知道的人说的。“神是”是由那些不知道的人说出的，“神不是”也是由那些不了解的人说出。那些知道的人，他们同时说出：神是，神不是。

“Anahat nada”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但使用时经过了深思熟虑。这很有意义。它说，这种现象是作为一种声音来感受的，而不是一种声音。

它被认为是一种声音，因为你只感觉到了声音，你不知道任何其他语言。你只知道声音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声音。但这是沉默，而不是声音。

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明：解释在哪种方式下，健全的状态可以等于完全健全。总是这样。

零和绝对值的意思都一样！

例如，如果我有一个罐子是完全空的，而我有另一个罐子完全装满了，那么两者都是完整的。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是满的。但两者都是完整的，都是完美的。如果罐子是半满的，那么它是半满半空的。你可以称之为半空的，也可以称其为半满的。但无论它是完全空的还是完全满的，有一点对两者都是共同的：完整性！

无声是完全的。你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来让它变得更无声。

要明白这一点：它是完整的，什么都做不了。你已经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地步。如果一个声音是完整的，你就不能给它添加任何东西。你已经达到了另一个极限；你不能超越它。这很常见，这就是它的意义。

人们可以说这是无声的，因为没有声音被听到，一切都变得不存在了。

你不能从中得到任何进一步的东西；它是完整的。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声音，一个完全的声音，绝对的声音；什么也不能添加到其中。

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指示都是完美、绝对、完整。

这取决于头脑。有两种思维方式和两种表达方式。例如，如果你问佛陀，“深度冥想会发生什么？当一个人达到三摩地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会说，“不会有DUKKHA——不会有痛苦。”他永远不会说会有幸福，他只会说不会有痛苦——只有无痛。如果你问商羯罗，他永远不会谈论疼痛。他会简单地说：“将会有幸福——绝对的幸福。”


两者都表达了相同的经历。佛祖所说的“无痛苦”指的是世界。他说：“我所知道的所有痛苦都不在那里。无论那里有什么，我都无法用你的语言表达出来。”

商羯罗说：“有幸福，绝对的幸福。”他从不谈论这个世界及其痛苦。他指的不是你的世界；他指的是这种经历本身。他是积极的；佛陀是消极的。但它们的迹象指向同一个月亮。

他们的手指不同，但他们的手指所指的是一样的。

THE END







========================================================








（33~48章翻译，来自网络）


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中译本前言

一

　　打开这本书，就像打开我们「经验」的闸门，一切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们怀疑自己，否定自己，进而想改变自己。这种改变，不应该是逃避，而应该是正视；不应该是抗争，而应该是放轻松；不应该是索取，而应该是付出。

　　奥修说得绝，这叫「通过改变，耗尽改变」。这话意味深长。


二

　　本书通过对印度密宗经典《谭崔》一书的解读，呈现它的主题：超越。

　　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是基于人的智慧（觉知、悟性）的开启，所以，可以说这也是一本探寻智慧奥秘的书。当然本书的探寻是独特的、隐含的、活生生的，是指向人的内心的。


三

　　在本书中，奥修就生命的存在：性、梦、爱；忧郁、痛苦、快乐，乃至饥饿、打喷嚏等问题，在提问和解答中，传达了他的经验，并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让自己成为你自己——因为这是达到超越的基础。


四

　　性，是《谭崔》经典论述的中心。

　　奥修对它的解读是很新鲜的：人的生命里有两种性高潮。一种是感性上的性高潮；一种是灵性上的性高潮。前者来自于最低中心；后者来自于最高中心。

你从「高」处入，你会感受到灵性的性高潮；你从「低」处入，你会碰到最低的性高潮。奥修把性行为也视为一种静心的方式和实践。这打破了多少年来人们对《 谭崔》这部经曲的陈旧观念。「谭崔并不是为了性，它是要去超越」——这就是奥修的解读。


五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需要有思想的。没有思想，我们的世界会很苍白，无意义。但思想的诞生，往往伴随着一堵「墙」的产生——这种「墙」会阻碍我们的视野，会限制我们的思考；进而言之，有思想产生，就会有真理之辨；而真理（正确性）本身存在着一个悖论：它既可以给我们指引方向，也会使我们主动放弃怀疑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里没有「思想」，因为它没有「逻辑」；也没有「真理」，因为它只有「经验」——我想说，奥修这些缺少逻辑力量和真理权威的演讲，或许可以迫使我们走向真实，跟真实在一起——尽管真实是残酷的。

　　或许当人们面对真实的残酷，才会静心下来。

　　1996年1月6日于上海

第一章　谭崔式性行为的精神面 　　　
第二章　透过谭崔而达到「宇宙的性高潮」 
第三章　转向内在、朝向真理  
第四章　从幻象到真像  
第五章　观照人生流动影片的技巧  
第六章　朝向真实的本性  
第七章　从波浪到宇宙的海洋  
第八章　立即成道以及它的障碍  
第九章　谭崔觉知和不判断的方法  
第十章　透过谭崔而觉知——不是原则  
第十一章　透过改变找到那不变的  
第十二章　谭崔的爱和解放的秘密  
第十三章　跟那真实的在一起  
第十四章　谭崔免于欲望的方法  
第十五章　谭崔用光的静心技巧  
第十六章　种子的潜力  

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一章　谭崔式性行为的精神面

1973年2月22日于印度孟买

 

　　Tantra一词，是印度教和佛教有关Tantra的经典；哲学。狭义指为印度性力派的一部经典。

经文：

　　在开始性结合的时候，保持注意着最初的火，继续维持这个样子，避免结束时的余火之灰。

　　当处于这样的拥抱之中，你的感官像叶子一样地摇动，进入这个摇动。

　　甚至没有拥抱，你也可以记住那个结合，这是蜕变！

　　在很高兴地看着一个阔别已久的朋友，要弥漫着这个喜悦。

　　当在吃东西或喝饮料的时候，变成那个食物或饮料的滋味，而且被那个滋味所充满。

　　弗洛伊德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人一生下来就是神经病的，这是一个「半真理」。人并非生下来就是神经病的，但是他生在一个神经病的人类里，周遭的社会迟早会把每一个人逼成神经病。人一生下来是自然的、真实的、正常的，但是在新生儿变成社会一部分的时候，神经病就开始运作。

　　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是神经病的，神经病包含一个分裂，一个深深的分裂，你不是一个整体，你分裂为二，或是分裂为很多部分，这一点必须深刻了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进入谭崔。你的感觉和思想已经变成两个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基本的神经病，你思考的部分和你感觉的部分已经分裂为二。你跟思考的部分认同，但是却不跟感觉的部分认同，然而感觉比思想更真实、比思想更自然，你一生下来就带着一颗感觉的心，而思想是后来才培养出来的，它是社会所给予的，你的感觉已经变成一个被压抑的东西，即使当你说你在感觉，你也只是在想说你在感觉而已。你的感觉已经死掉了。这种情形的发生有几个原因。

　　当一个小孩子被生下来，他是一个感觉的个体，他能够感觉事情，他还不是一个思考的个体，他是自然的，就好像自然界里面任何自然的东西，就好像一棵树或一只动物，但是我们开始塑造他、培养他，他必须压抑他的感觉，因为如果没有压抑他的感觉，他就会有麻烦，当他想要哭，他不能够哭，因为他的父母不允许他哭，他会受到谴责，如果他喜欢哭，他就不会被珍惜、不会被爱，他并没有按照他本然的样子被接受，他必须好好做，按照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理想好好地做，唯有如此，他才能够被爱。

　　父母并不是就他本然的样子来爱他，唯有当他遵守某些规则，他才能够被爱，那些规则是强加上去的，它们是不自然的，因此那个自然的个体就开始压抑。某些不自然的、不真实的东西强加在他上面，这个不真实就是你的头脑。当那个分裂太大的时候，你就无法连接起来，你会完全忘掉你真实的本性，你会变成一个虚假的面目，而原来的面目就丧失了，同时你也害怕去感觉那个原来的面目，因为当你感觉到它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反对你，所以你自己本身就反对你真实的本性。

　　这创造出一个非常神经病的状态，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不知道你真实的、真正的需要，然后你就继续追求那些不真实的需要，因为只有一颗感觉的心能够给你那个你真实需要的知觉和方向。当你被压抑，你就创造出象征性的需要，比方说，你会继续吃得更多更多，用食物来填满你自己，而或许你会感觉到你永远没有被填满，你的需要是爱，而不是食物，但是食物和爱有着深深的关联，当你爱的需要没有被感觉到，或者是被压抑，一种虚假的对食物的需要就被创造出来，那么你可能会一直吃，因为那个需要是假的，所以它永远无法被满足，而我们就生活在那个虚假的需要里，因此没有满足感。

　　你想要被爱，那是一个基本需要、那是自然的，但是它可以被转变到一个虚假的层面，比方说如果你试着去吸引别人来注意你，那么这个爱的需要或被爱的需要可能会被感觉成一个虚假的需要，你想要别人注意你，好让你成为一个政治领袖，有很多群众或许会注意你，但是真正的基本需要是被爱，即使整个世界都注意你，那个基本需要也无法被满足，其实那个基本需要只要借着一个人的爱就可以被满足，只要借着一个人出于爱的关怀就可以被满足。

　　当你爱某一个人，你就会注意他，注意和爱是密切关联的，如果你压抑了爱的需要，它就变成一个象征性的需要，那么你就需要别人的注意，你或许会得到别人的注意，但那是不会满足你的，那个需要是假的，它已经脱离了自然的、基本的需要，这种人格的分裂就是神经病。

　　谭崔是一种非常革命性的观念，它是最古老的，但也是最新的观念，谭崔是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但也是非传统的，甚至是反传统的，因为谭崔说：除非你是完整的、一体的，否则你就错过了整个生命，你不应该停留在分裂的状态，你必须变成一个整体，要怎么样做才能变成一个整体呢？你可以继续思考，但那将不会有所帮助，因为思想是一个划分的技巧，思想是分析性的，它将事情分开，它使事情分裂；感觉是结合的、合成的，它使事情变成一体，所以你可以一直思考、阅读、学习、沉思，但是那将不会有所帮助，除非你退回到感觉的中心，但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使当我们想到那个感觉的中心，我们也是在想！

　　当你告诉某人：「我爱你。」你要觉知到那只是一个思想或是一个感觉，如果那只是一个思想，那么你就错失了某些东西，感觉是属于整体的：你的整个身体、头脑以及每一样东西都包含在内。在思考当中，只有你的头脑被包含进去，而即使那个也是不完全的，也只是片断而已，只是一道飞逝而过的思想，在下一个片刻它或许就不存在了，只有一个片断被包含进去，这种情况在生命里产生很多悲哀，因为用一个片断的思想，你是在给予一个你无法实现的承诺，你可以说：「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然而，第二部分是一个你无法实现的承诺，因为它来自一个片断的思想，你的整个存在并没有包含在它里面，当那个片断消失、当那个思想不复存在，那么你明天将要怎么办？如此一来，那个承诺将会变成一个枷锁。

　　萨特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每一个承诺都会变成虚假的，你无法承诺，因为你不是完整的，只是一部分的你在承诺，而当那一部分已经不在宝座上，当那一部分已经被其它部分所接管，你将怎么办？谁将要来履行那个承诺？伪君子就产生了，因为当你继续试着去履行，假装你是在履行，那么每一样东西都会变得虚假。谭崔说：深深地落入你内在的感觉中心。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样呢？现在我将进入经文，这些经文、每一段经文，都是要使你完整的一个努力。

第一段经文：

　　在开始性结合的时候，保持注意着最初的火，继续维持这个样子，避免结束时的余火之灰。

　　性可以是一个非常深的满足，性可以将你丢回到你的完整状态，丢回到你自然的、真实的存在，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是有很多原因的，那些原因必须被了解，首先，性是一个全然的行为，你被丢出你的头脑，你被弄得不平衡，因此大家对性有很多恐惧，你跟头脑认同，而性是一个没有头脑（无心）的行为，你变成不用头脑的，在那个行为当中你没有任何头脑，没有心理的过程，如果有任何心理的过程，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性行为，那么就没有性高潮、没有满足，那么性行为本身就变成一个局部的事情，变成某种头脑的事情，它「已经」变成如此。

　　整个世界都对性有那么多渴望、那么多色欲，这并不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具备性，而是因为你甚至无法以一个全然的行为来享受性。以前的世界更具备性，所以并没有那么渴望性，这个渴望显示出：那个真实的已经丧失了，而只剩那个虚假的。整个现代的头脑都已经变得更朝向性，因为真正的性行为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性行为也被转移到头脑，它已经变成心理的。我们用头脑来想它。

　　有很多人来找我，他们说他们一直在想性，他们借着思考它、阅读它以及看春宫照片来享受，他们在享受这些事情，但是当真正的性行为来临时，他们突然觉得他们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觉得他们变成性无能。当他们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可以感觉到生命的能量，但是当他们要进入真正的行为时，他们觉得没有能量，甚至没有欲望，他们觉得他们的身体已经死了。

　　他们到底怎么了？甚至性行为也变成心理的，他们只能够去想它，而不能够去做它，因为「做」会涉及他们的整体存在，每当涉及整体的时候，头脑就变得不安，因为它就不再能够是它的主人，它就不能够再控制。

　　谭崔使用性行为来使你完整，但是你必须非常静心地进入它，你必须忘掉所有你曾经听过的关于性的事情，你必须忘掉所有你曾经学习的关于性的事情，你必须忘掉所有社会、教堂、宗教、老师所教给你的关于性的事情而进入它。忘掉一切，而全然地进入它。忘掉控制，控制是障碍，要被性所占有，而不要去控制它。疯狂地进入它，「无心」的状态看起来好像是发疯。变成身体、变成动物，因为动物是完整的，就现代人而言，似乎只有性能够最容易使你完整，因为性是你里面最深的生物中心，你是由它所生出来的，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性细胞，你的整个身体都是性能量的现象。

　　第一段经文说：「在开始性结合的时候，保持注意着最初的火，继续维持这个样子，避免结束时的余火之灰。」这会使整个事情都变得不同，对你而言，性行为是一个发泄，所以当你进入它的时候，你是急急忙忙的，你只求发泄，过多的能量被发泄出来，你就觉得比较镇定，这个镇定只是一种虚弱。过多的能量创造出紧张和兴奋，你觉得必须去做某些事。当能量被发泄出来，你觉得虚弱，你或许会把这个虚弱看成是放松，因为你已经不再兴奋，过多的能量已经不复存在，你可以放松，但是这个放松是一个负向的放松，如果你只能借着丢出能量而放松，它的代价是非常高的，而这个放松只能够是身体的，它无法进入更深，也无法成为灵性的。

　　这个第一段经文说：不要匆忙，不要渴望结束，停留在最初的阶段。性行为有两个部分：开始和结束。停留在开始的阶段，开始的部分更放松、更温暖，不要急急忙忙地走到终点，完全忘掉终点，「在开始性结合的时候，保持注意着最初的火。」当你能量洋溢的时候，不要想去发泄它，要保持能量洋溢，不要寻求射精，完全忘掉它。在这个温暖的最初阶段，要成为完整的，跟你所爱的或你的爱人在一起，就好像你们已经成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圆圈。

　　有三个可能性，两个爱人会合可以创造出三个图形，三个几何图形，或许你已经读过或甚至看过古老的炼金术图画，在那个图画里，一个裸体的男人和一个裸体的女人站在三个几何图形里面，一个是正方形，另一个是三角形，第三个是圆形。

　　这是性行为的古老炼金术和谭崔分析的一种。就一般而言，当你在性行为里，有四个人，而不是两个人，这是方形：有四个角，因为你本身被分为二，被分为思想的部分和感觉的部分，你的同伴也被分为二，你们变成四个人。这不是两个人的会合，而是四个人会合，它是一个群众，所以很可能并没有真正深刻的会合。有四个角，那个会合是虚假的，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会合，但其实不然，在那里面很可能没有深层的沟通，因为你较深的部分被隐藏起来了，而你所钟爱的人较深层的部分也被隐藏起来了，只有两个头在会合，只有两个思考的过程在会合，而不是两个感觉的过程在会合，感觉的过程被隐藏起来了。

　　第二种形式的会合可以像一个三角形，你是其中的两个角，你是三角形基端的两个角，偶尔你变成一体，好像三角形的第三个角，偶尔你的二分性丧失而变成一体，这比四方形的会合还好，因为至少有一个片刻你是一体的，那个一体给你健康和生命力，你再度感觉活生生和年轻。

　　但是第三种是最好的，第三种就是谭崔的会合：你变成一个圆圈，没有角，那个会合并非只是一下子，那个会合真的是非暂时性的，在它里面没有时间，这样的情形只有当你不寻求射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如果你寻求射精，那么它就变成一个三角形的会合，因为你一射精，那个接触点就丧失了。

　　停留在开始的阶段，不要走到终点，要怎么样才能停留在开始的阶段呢？有很多事必须记住，首先，不要把性行为看成达到任何地方的一个方法，不要将它视为一个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是没有结束的，它不是一个手段。第二，不要想到未来，停留在现在，如果你无法在性行为开始的部分停留在现在，你就永远无法停留在现在，因为那个行为的本质就是你被丢入现在。

　　停留在现在，享受两个身体、两个灵魂的会合，互相没入对方、互相融入对方，完全抛开你要去那里的观念，停留在当下这个片刻，不要到任何地方，将自己融解，两个人在温暖和爱的气氛之下互相融入对方。那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爱，性行为是一个匆忙的行为，你在使用对方，对方只是一个工具，而对方也在使用你，你们在互相剥削，而不是互相没入对方。如果有爱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合并，这个在开始阶段的合并将会给予很多新的洞见。

　　如果你不是匆匆忙忙地去完成那个行为，那个行为性的成份就变得越来越少，而灵性的成份就变得越来越多，性器官也互相融入对方，一个深的、宁静的沟通发生在两个身体的能量之间，然后你们两个就能够维持在一起好几个小时，随着时间的经过，这种「在一起」可以进入更深、更深，但是不要去思考，停留在那个片刻，深深地融入，它变成一个狂喜、一个三摩地（宇宙意识）。

　　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如果你能够感觉和了解这个，你性的头脑将会变成非性的，一个非常深的无欲就可以被达成，无欲可以透过它来达成。

　　这看起来是似非而是的，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如果一个人要保持无欲，他必须不看异性，他必须不跟异性会合，他必须避免或逃避，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非常虚假的无欲，头脑会一直想到异性，你越是逃开异性，你就想得越多，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深刻的需要。

　　谭崔说：不要试着去逃避，那是不可能的，反之，可以使用自然本身来超越。不要争斗，接受自然，这样你才能够超越它。如果这个跟你所钟爱的或是你的爱人的深层结合被延长了，而头脑不要想到任何终点，那么你就能够只是停留在起点。兴奋就是能量，你可以丧失它，你可以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那个能量就丧失了，沮丧将会随之而来，虚弱将会随之而来，或许你可以将它视为放松，但那是负向的。

　　谭崔给你一个更高层面的、正向的放松，两个同伴互相融入对方，互相给予对方生命力，他们变成一个圆圈，他们的能量开始在一个圆圈里面移动，他们互相给予生命、更新生命，没有丧失能量，反而得到更多的能量，因为透过跟异性的接触，你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挑战、被激动，如果你能够融入那个兴奋，而不要将它引导到顶点，如果你能够停留在起点而不要变热，只要保持温暖，那么两个「温暖」就能够会合，而你就能够将那个行为延得很长。没有射精、没有将能量丢出，它就变成一个静心，透过它，你就变成完整的；透过它，你分裂的人格就不再分裂，它就被连接起来了。

　　所有的神经病都是一个「分裂」，如果你再度被连接起来，你就再度变成一个小孩子——天真的。一旦你知道了这个天真，你就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继续在社会里面行动，但是如此一来，那个行为就只是一出戏，或一个表演，你并没有涉入它里面，它是一个需求，所以你做它，但是你不在它里面，你只是在演戏。

　　你必须使用不真实的面目，因为你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否则世界将会压扁你，而且扼杀你。我们已经扼杀很多真实的面目，我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因为他以一个真实的人来行动，而不真实的社会无法忍受它。人们毒死苏格拉底，因为他以一个真实的人来行动。要按照社会的要求来行动，不要为你自己或其它人创造出不必要的麻烦，一旦你知道了你真实的存在，以及你的完整性，不真实的社会就无法把你逼成神经病，它无法使你发疯。

　　「在开始性结合的时候，保持注意着最初的火，继续维持这个样子，避免结束时的余火之灰。」如果有射精，能量就发散了，那么就不再有火，你只是将你的能量释放出来，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段经文：

　　当处于这样的拥抱之中，你的感官像叶子一样地摇动，进入这个摇动。

　　当处于这样的拥抱之中，当跟你所爱的或是你的爱人在深深的沟通之中，你的感官像叶子一样地摇动，进入这个摇动。我们甚至会变得害怕：当做爱的时候，你甚至不让你的身体移动太多，因为如果你让你的身体移动太多，那个性行为就会散布你的全身。当它只是局限在性中心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它，头脑可以保持控制；当它散布到你的全身，你就无法控制它，你或许会开始摇动，你或许会开始尖叫，但是一旦由身体来接管，你将无法控制你的身体。

　　我们压抑移动，尤其，在全世界，我们压抑所有女人的移动和摇动，她们保持就像一个死的身体，你对她们做一些事，她们不对你做任何事，她们只是被动的伙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全世界男人都以这种方式来压抑女人？有一个害怕，因为一旦女人被身体所支配，男人就很难满足她，因为女人能够有一连串的性高潮，而男人无法如此，男人只能够有一次性高潮，女人可以有一连串的性高潮。有一些多重性高潮的个案被报道出来，任何女人在一个连续的情况下，至少能够有三次性高潮，但是男人只能够有一次，随着男人的性高潮，女人就被激起了，而准备进入再来的性高潮，这样的话，事情就变困难了，那么要如何来操作！

　　她马上需要另外的男人，而群体的性是一个禁忌，在全世界，我们都创造出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我们似乎觉得最好去压抑女人，所以，事实上，有百份之八十到百份之九十的女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性高潮，她们能够生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她们能够满足男人，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她们本身永远没有被满足，所以如果你在全世界看到女人如此地痛苦、悲伤、挫折，那是自然的，因为她们的基本需要没有被满足。

　　摇动是很好的，因为当你在性行为里面摇动，能量就开始全身震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涉入，每一个细胞都变成活生生的，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是性细胞。

　　当你被生下来的时候，两个性细胞会合在一起，你的存在就被创造出来了，你的身体就被创造出来了，那两个性细胞存在于你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地方，它们一直复制、再复制，但是你的基本单位还是那两个性细胞。当你全身摇动，它并不只是你跟你的爱人会合，同样地，在你的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跟相反的细胞会合，这个震动可以将这种现象显示出来，它将会看起来像动物一样，但人是一种动物，动物也没有什么不对。

　　第二段经文说：「当处于这样的拥抱之中，你的感官像叶子一样地摇动……」一阵大风在吹，然后树木在摇动，即使根也在摇动，每一片叶子都在摇动，要像一棵树。一阵大风在吹，而性就是一阵大风，一个很大的能量吹透了你，摇动！震动！让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跳舞，两个人都必须如此，爱人也在跳舞，每一个细胞都在震动，唯有如此，你们两个人才能够会合，那么那个会合就不是心理的，那是你们生物能量的会合。

　　进入这个摇动，当摇动的时候，不要保持疏离，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因为头脑是一个旁观者，不要保持冷漠！成为那个摇动，变成那个摇动。忘掉每一件事情，变成那个摇动。并不是你的身体在摇动，那是「你」，你的整个人在摇动，你变成那个摇动本身，那么就不是两个身体、两个头脑。在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摇动的能量，而在结束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圆圈——

　　不是两个。

　　在这个圆圈里将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你将会成为一个存在性力量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社会的头脑，而是一个存在的力量，你将会成为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在那个摇动之中，你将会成为整个宇宙的一部份，那个片刻是属于伟大的创造，你在融入之前是一个固体状的身体，但是之后你变成液体状的，互相流进对方，头脑消失了、分裂消失了，你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非二分」，如果你无法感觉到这个非二分，那么所有非二分的哲学都是无用的，它们只是文字，唯有当你知道了这个非二分的存在性片刻，你才能够了解《优婆尼沙经》、你才能够了解神秘家。当他们在谈论宇宙性的一体或是一个整体时，你才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那么你就不是跟世界分开的，你不是异于它的，那么整个存在就变成你的家，如果你有「现在我处于存在里面的家」那种感觉，那么所有的烦恼就消失了，那么就没有身心的极度痛苦、没有争斗、没有冲突，这就是老子所称的道，或山卡拉所称的阿达外塔（adwaita：非二分）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用的字，但是透过一个深深的爱的拥抱，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它。要成为活生生的、摇动的，而且成为摇动本身。

　　第三段经文：

　　甚至没有拥抱，你也可以记住那个结合，这是蜕变！

　　一旦你知道这个，甚至伴侣都不需要了，你可以只记住那个行为，然后进入它，但是首先你必须有那个感觉，如果你知道那个感觉，不要伴侣你也可以进入那个行为，这有一些困难，但它可能发生。除非它能够发生，你将必须继续依靠别人。有一个依靠会产生，它的发生可以来自很多原因，如果你有那种感觉，如果你知道当你不存在，而只有一个震动的能量变成一体、而且跟伴侣成为一个圆圈的那个片刻，那么，在那个片刻当中没有伴侣，在那个片刻，只有你存在，但对你的伴侣来讲，你是不存在的，只有他或她存在，那个「一」存在你里面的中心，伴侣已经不在了。女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因此她们在做爱的时候总是闭起眼睛。

　　在使用这个技巧时，把眼睛闭起来会比较好，那么，就只有内在圆圈的感觉、内在一体的感觉会存在，然后你要记住它。闭起双眼，躺下来，就好像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只要记住，而且开始感觉它，你的身体将会开始摇动和震动，让它去！完全忘掉别人不在那里，要好像别人在场一样地行动。唯有在开始的时候它是「好像」，一旦你知道了，它就不是「好像」，那么别人是在那里。

　　要好像你真正进入爱的行为一样地行动，做任何如果你的伴侣在场你会做的事，尖叫、移动、摇动，很快地，那个圆圈就会在那里，那个圆圈是奇迹般的。很快地，你将会感觉到，那个圆圈被创造出来，但是现在这个圆圈并不是跟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起才创造出来的。如果你是男人，那么整个宇宙就变成女人；如果你是女人，那么整个宇宙就变成男人，如此一来，你是在跟存在本身作深层的沟通，而那个门——别人——已经不在那里。

　　别人只是一个门，当跟一个女人做爱，实际上你是跟存在本身在做爱，女人只是一个门，男人只是一个门，别人只是「整体」的一个门，但是因为你太匆忙了，以致于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它，如果你们有好几个小时停留在深层的沟通、彼此拥抱在一起，你将会忘掉对方，而对方将会只是变成「整体」的，一个分支。一旦你通晓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单独使用它，而当你能够单独使用它，它就给你一个新的自由——免于别人的自由。

　　真的，整个存在会变成那个别人、变成你所钟爱的或是你的爱人，那么，这个技巧就可以继续使用。一个人可以停留在跟存在经常性的深层沟通之中，然后你也可以在其它的层面做它。早晨散步的时候，你可以做它，那么你就跟空气、跟上升的太阳、跟星星、跟树木作深层的沟通；晚上凝视星星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它；注视月亮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它，一旦你知道它如何发生，你就能够跟整个宇宙处于性行为之中。

　　但是从人开始是好的，因为他们是最接近你的——整个宇宙最接近的部分，但他们是可以不要的，你可以跳过去，完全忘掉那个门。「甚至只有记住那个结合，就是蜕变。」你将会被改变、你将会变成新的。

　　谭崔使用性当成工具，它是能量，它可以当成工具被使用，它能够改变你、它能够给你超越的状态，但是当我们使用性，它对我们看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以一种非常错误的方式来使用它，而那个错误的方式是不自然的，即使动物也比我们更好，它们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使用它，而我们的方式是歪曲的，我们经常灌输给人们说性是罪恶，这种情形已经在你里面创造出一个深深的障碍，你从来不允许你自己完全放开，总是有某些东西冷漠地站在那里责备，甚至对于新的一代也是如此，他们或许会说他们没有重负，他们没有被性困扰，性对他们不是一项禁忌，但是你无法那么容易地释下你潜意识的重担，它是多少世纪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的过去都在那里，所以，虽然你或许并没有有意识地将它谴责成罪恶，但是潜意识还是经常在责备它，因此你从来没有全然进入性里面，某些东西总是被留在外面，那些被留在外面的部分创造出分裂。

　　谭崔说：要全然进入它。忘掉你自己，忘掉你的文明、你的宗教、你的文化、你的意识形态，忘掉每一样东西，只要进入那个性行为，全然地进入它，毫无保留，变成绝对不思想，唯有如此，那个你跟某人成为一体的觉知才能够发生，然后，这个一体感的感觉可以从伴侣那边分离出来，而可以使用在跟整个宇宙合为一体。你可以跟树木、跟星星、跟任何东西处于性行为之中，一旦你知道如何创造出这个圆圈，你就可以跟任何东西创造出这个圆圈，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要也可以创造出这个圆圈。

　　你可以在你里面创造出这个圆圈，因为男人是男人和女人两者，女人也是女人和男人两者，你是两者，因为你是由两者所创造出来的，你被两者创造出来，所以你有一半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完全忘掉每一样东西，而那个圆圈可以在你里面创造出来，一旦那个圆圈在你里面创造出来（你内在的男人跟你内在的女人会合），你就在你里面处于一种拥抱状态，唯有当那个圆圈被创造出来，真正的无欲（celibacy）才能够达成，否则所有的无欲都只是一种歪曲，它们会创造出它们自己的难题，当这个圆圈在你里面被创造出来，你就自由了。

　　这就是谭崔所说的：「性是最深的枷锁，然而它可以被用来作为达成最高自由的工具。」谭崔说：毒药可以被用来当作医药，但这需要智慧，所以，不要谴责任何东西，反而你可以使用它，不要反对任何东西，找出它如何能够被用，以及如何能够被改变的方式。谭崔是一个对生命深深而完全的接受，它有它独特的方式。在全世界，在所有过去的世纪里，谭崔是独特的，它说：不要丢弃任何东西、不要反对任何东西、不要创造出任何冲突，因为如果你有任何冲突，那将会对你自己有所破坏。

　　所有的宗教都反对性、害怕性，因为它是这么大的一个能量，一旦你进入它里面，你就不见了，然后那个流将会带领你到任何地方，因此有恐惧产生，所以，要创造出一个障碍，使你和那个流变成两者，而不要让这个生命的能量来操纵你，你要成为它的主人。

　　只有谭崔说：这个控制是假的、有病的、病态的，因为你无法真正跟这个流分开，你就是它！所以，所有的划分都是假的、都是任凭私意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划分的，因为你就是那个流，你是它的一部分、是它里面的波浪，你可以变成冻结的，你可以将你自己跟那个流分开，但是那个冻结是一种死亡，而人类已经变得死气沉沉，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活生生的，你只是一个死的重量，在潮流里漂浮。融解！谭崔说：要试着去融解，不要变成好像冰山一样，融解而与河流成为一体。

　　与河流成为一体，感觉与河流合而为一，并入河流里，要觉知，那么就会有蜕变——那就是蜕变。蜕变不是透过冲突，而是透过觉知。这三个技巧是非常非常科学的，但是依照这三个技巧的话，性就变成某种异于你所知道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暂时的解脱、不是将能量丢出去，那么它就是没有结束的，它变成一个静心的圆圈。

再一些相关的技巧：

在很高兴地看着一个阔别已久的朋友，要弥漫着这个喜悦。

　　进入这个喜悦，与它成为一体——任何喜悦、任何快乐。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很高兴地看着一个阔别已久的朋友……」当你突然看到一个阔别多日或多年的朋友，就有一股突然的喜悦抓住了你，但是你的注意将会放在朋友身上，而不是放在你的喜悦之上，那么你就错过了某些东西，而这个喜悦将会是暂时性的。你注意的焦点会放在朋友身上，你会开始谈话、回忆，那么，你将会错过这个喜悦，这个喜悦将会离你而去。

　　当你看见一个朋友而突然感觉到一阵喜悦在你内心升起，这个时候要集中精神在这个喜悦上，感觉它，而且变成它，带着觉知，以及充满着喜悦来会见那个朋友，让那个朋友只是在周围，而你保持停留在你快乐的感觉。

　　这在很多其它情况下也可以做。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某种东西在你里面升起，那么，你要忘掉太阳，让它停留在周围，你要停留在你自己上升能量的感觉里，当你注意看它的那个片刻，它将会散播开来，它将会变成你的整个身体、整体存在。不要只是成为它的观察者，要溶入它。你感觉到喜悦、快乐或喜乐的情况是很少的，但你却又一直在错过它们，因为你变得集中在客体上。

　　每当有喜悦，你觉得它是来自外在。你碰到一个朋友，当然，那个喜悦似乎是来自你的朋友，来自你看到他，但那并非实际的情形，那上喜悦永远都是在你里面，那个朋友只是变成一个情况，那个朋友只是帮助喜悦浮现、帮助你去发现它的存在。不仅喜悦如此，其它每一样东西也都是如此：愤怒、悲伤、不幸、快乐，以及每一样东西都是如此，其它的东西都只是一些情况，在那些情况里，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被表现出来了。它们并非致因，它们不是导致你里面的某些东西。任何正在发生的都正发生在你身上，它一直都在那里，跟朋友的会合只是变成一个情况，在那个情况里，任何隐藏的东西都会表现出来——都表现出来。它从那个隐藏的泉源变成可见的、明显的。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要保持停留在内在的感觉，那么你对生命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将会有一个不同的态度。

　　即使对负向的感情，你也要这样做，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注意在那个引起你生气的人身上，让它停留在周围，你只要变成愤怒，全然地去感觉那个愤怒，让它发生在你里面，不要作合理化的解释，不要说是那个人创造了它，不要谴责那个人，他只是变成那个情况，要感觉对他感激，因为他帮助你将某些隐藏在里面的东西显现出来，他打击到你某个隐藏伤口的地方，如此一来，你就知道了它，所以你就变成那个伤口。

　　不论是正向的或负向的，不论是任何感情，都要使用这个，这样做将会在你里面产生很大的改变。如果那个感情是负向的，当你觉知到它存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免于它，如果那个感情是正向的，你将会变成那个感情本身，如果它是喜悦，你就会变成喜悦，如果它是愤怒，愤怒将会瓦解。

　　正向的感情和负向的感情之间的不同就是：如果你变成觉知到某一个感情，当你变成觉知的时候，那个感情就瓦解，那么它就是负向的；如果变成觉知到某一个感情，你就变成那个感情，然后那个感情散布开来而变成你的存在，那么它就是正向的，觉知在这两种情形之下的运作是不一样的。如果它是一个有毒的感情，你会透过觉知而摆脱它，如果它是好的、喜乐的、狂喜的，你就会变成与它合而为一，觉知会加深它。

　　所以对我来说，原则就是：如果某种感情借着你的觉知而加深，那么它是好的，如果某种感情透过你的觉知而瓦解，那么它是坏的，那个不能在觉知里面成长的是罪恶，那个能够在觉知里面成长的是美德，美德和罪恶并不是社会的观念，而是内在的了解。

　　使用你的觉知，它就好像你把光带到黑暗中来，黑暗就不复存在，只要把光带进来，黑暗就不复存在，因为事实上它「不是」，它是负向的，它是光的不在，但是很多存在的东西会被显现出来，只要把光带进来，这些书架、这些图画、这些墙壁将不会消失，在黑暗当中，它们「不是」，你无法看到它们，如果你将光带进来，黑暗将不复存在，但是那个真实的将会被显现出来，透过觉知，所有像黑暗一般负向的东西：恨、愤怒、悲伤、暴力都将会瓦解，那么爱、喜悦、狂喜将会首度地显现给你，所以，「在很高兴地看着一个阔别已久的朋友，要弥漫着这个喜悦。」

最后一个技巧：

　　当在吃东西或喝饮料的时候，变成那个食物或饮料的滋味，而且被那个滋味所充满。

　　「当吃东西或喝饮料的时候，变成那个食物或饮料的滋味，而且被那个滋味所充满。」我们继续在吃东西，没有食物，我们不能够生存，但是我们非常无意识地、自动地、就好像机器人一样地在吃东西，如果你没有去尝那个味道，你只是在填塞食物。要慢慢地，要觉知食物的滋味，唯有当你慢慢地吃，你才能够觉知，不要只是继续吞食，不匆不忙地去品尝它们，而变成那个滋味本身。当你感觉甜，变成那个甜，那么你的整个身体都可以感觉到它，不只是在嘴里或是在舌头上感觉到它，整个身体都可以感觉到它！某一种甜以微波的方式散布开来，或者，任何其它的东西也都可以，不论你吃什么东西，感觉那个滋味而且变成那个滋味。

　　就因为谭崔是如此，所以它显得跟其它传统背道而驰，耆那教说：「没有滋味——阿苏瓦德（Aswad）。」甘地将它看成他聚会所的一个规则：「阿苏瓦德：不要去尝任何东西，吃，但是不要尝，忘掉那个滋味，吃是一个必要，但是以一种机械式的方式来做它，尝是欲望，所以不要尝。」谭崔说：尽可能地去尝它，要更敏感、更活生生地，不仅要敏感，而且要变成那个滋味。

　　如果用阿苏瓦德——不尝滋味，你的感官将会死掉，它们将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当你的敏感度降低，你将无法感觉到你的身体，你将无法感觉到你的感觉，那么你就会只停留在你的头脑里，这个停留在头脑是一种分裂，谭崔说：不要在你自己里面创造出任何分裂，去品尝是美好的，敏感是美好的，如果你更敏感，你将会更活生生，如果你更活生生，那么有更多的生命会进入你内在的本性，你将会更敞开。

　　你可以不用尝而吃东西，那并不困难，你可以碰触某人而没有真正碰触到它，那并不困难，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你跟一个人握手，但是没有真正碰触到它，因为要真正碰触，「你」必须来到你的手、你必须移到你的手、你必须变成你的手指、变成你的手掌，就好像你或你的灵魂来到了你的手，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碰触。你可以握住某一个人的手，但是是退缩的，你可以退缩，那么就只有一只死的手在那里，它看起来好像是在碰触，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在碰触。

　　我们并没有真正在碰触！我们害怕去碰触别人，因为碰触被认为与性有关，你或许站在人群里、在电车里、在火车上，碰触到很多人，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碰触他们，他们也没有真正碰触你，只有身体在接触，但你是退缩的，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不同：如果你在人群里真正碰触到别人，他将会觉得被冒犯，你的身体可以碰触，但是「你」不应该移入身体，你必须保持冷漠、超然，就好像你不在身体里，就好像只有一具尸体在碰触。

　　这种不敏感是不好的，它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你透过保护你自己来对抗生命，你非常害怕死亡，但是你已经死了，你不需要真的害怕，因为没有人会死，你已经死了。那就是为什么你在害怕——因为你还没有活过。你一直在错过生命，而死亡正在来临。

　　一个「活生生」的人将不会害怕死亡，因为他真正在生活，如果你真正在生活，你就不会害怕死亡，你甚至可以去活过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将会对它非常敏感，以致于你将会去享受它，它将是一项伟大的经验。如果你是活生生的，你甚至可以活过死亡，那么死亡就不存在了。如果你甚至能够活过死亡，如果你甚至能够在你退缩到你的中心而溶解时很敏感于你垂死的身体，如果你甚至能够活过这个，那么你就变成不朽的。

　　「当在吃东西或喝饮料的时候，变成那个食物的或饮料的滋味，而且被那个滋味所充满。」当喝水的时候，感觉那个清凉，闭起双眼，慢慢喝，品尝它，感觉那个清凉，而且感觉你已经变成那个清凉，因为那个清凉正在从水被传递给你，它正在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嘴巴正在碰触，你的舌头正在碰触，而那个清凉就被传递了，让它发生在你的整个身体，让它的微波散布开来，你将会感觉到全身有一个清凉，以这种方式，你的敏感度将会成长，你可以变得更活生生的、更被充满的。

　　我们遭到挫折、感觉空虚，我们一直在说生命是空虚的，但是我们就是它为什么空虚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填满它，我们并没有让任何东西来填满它，我们有一道装甲围绕着我们——一道防卫的装甲，我们害怕变成易受伤害的，所以我们继续在防卫，使外在的东西无法侵入，然后我们就变成坟墓、变成死的东西。

　　谭崔说：要活生生的、更活生生的，因为生活就是神圣，除了生活以外没有其它的神圣，要变成更活生生的，那么你将会更神圣，要完全活生生的，那么，对你而言就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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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二章　透过谭崔而达到「宇宙的性高潮」

1973年2月23日于印度孟买

 

　　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有某些要点必须先澄清，因为那些要点将会帮助你更加了解谭崔的意义。谭崔不是道德观念，它既非「道德的」，亦非「不道德的」，它是「非道德的」，它是一种科学，而科学与道德无关。对谭崔而言，你的道德，以及有关道德行为的观念与它无关，谭崔并不顾虑一个人应该如何躬行，它也不顾虑理想，它基本上所顾虑的是「什么是」，以及「你是什么」，这个区别必须被深入了解。

　　道德顾及理想——你应该如何、你应该是什么。所以，道德基本上是谴责的，你从来不是那个理想，所以你就被谴责，每一种道德都会创造出罪恶感，你从来无法变成那个理想，你总是落在理想之后，差距永远存在，因为理想就是那个不可能的，而透过道德，它就变得更不可能，理想存在于未来，而你就像你现在这样在这里，因此你会继续比较，你永远无法成为那个完美的人，总是会缺少某些东西，那么你就觉得罪恶，你就觉得自我谴责。

　　有一件事情：谭崔是反对自我谴责的，因为自我谴责永远无法改变你，谴责只能够创造出伪善，那么你就试着去伪装，去表现出不是你的你，伪善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实的人，而不是那个理想的人，但是你假装，你试着去表现出你是那个理想的人，那么你就在你里面产生出一个分裂，你就会有一张虚假的脸，不真实的人就产生了。基本上谭崔是在找寻真实的人，而不是不真实的人。

　　每一种道德都必然会创造出伪善，那是无法避免的，伪善会跟道德一起存在，它是道德的一部分，是它的影子，这个将会看起来似非而是，因为道德家就是那些谴责伪善谴责得最厉害的人，然而他们就是伪善的创造者，除非道德消失，否则伪善无法从地球上消失，它们两者是一起存在的，它们是同一个钱币的两面。道德给你一个理想，但你不是那个理想，因此人们才给你那个理想，然后你就开始觉得你是错的，然而这个错是自然的，它是由外界给你的，你一生下来就具有它，你无法立刻对它做任何事，你无法改变它，它没有那么容易，你只能够压抑它，那是容易的。

　　有两件事你可以做，你可以创造出一个假面具，你可以假装成「不是你」的样子，这样做可以救你，那么你就可以更容易在社会上活动、更方便在社会上活动，但是在内在，你必须压抑那真实的，因为唯有那真实的被压抑，那不真实的才能够被强加在你身上，所以，你真实的存在继续向下压入无意识，而你不真实的存在就变成你的意识，你不真实的部分变得更显著，而真实的部分反而退回去，你就被分裂了，你越是试着去伪装，那个差距就越大。

　　小孩子一生下来是一个整体，那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小孩都那么美，那个美是因为他的完整，小孩子没有「差距」、没有分裂、没有分隔、没有片断，小孩子是一个整体，没有所谓的真实和不真实，小孩子只是真实的、天真的，你不能够说小孩子是道德的，小孩子既非道德，亦非不道德，他不知道有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东西，当他变成知道的时候，分裂就开始了，然后小孩子就开始以不真实的方式来行动，因为要成为真实的变得越来越困难。

　　记住，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家庭必须调整他，父母必须调整他，小孩子必须成为文明的、受教育的，必须被教以礼节，必须被教养，否则小孩子无法在社会上活动，别人必须告诉他：「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当我们说：「做这个」，小孩子其实或许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做它，那件事或许不是真实的，在小孩子里面或许没有任何真实的欲望要去做它，而当我们说：「不要做这个，或是不要做那个」，小孩子的本性或许喜欢去做它。

　　我们谴责那真实的，而强迫那不真实的，因为在一个不真实的社会里，那不真实的将会有所帮助，那不真实的比较方便，在每一个人都是虚假的地方，那真实的将会不方便。对社会而言，一个真实的小孩基本上是困难的，因为整个社会都不真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生在社会里，到目前为止，地球上没有一个社会是真实的，这是恶性循环！小孩子生在社会里，而社会已经具有它固定的规则、规定、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这些都是小孩子必须去学的。

　　当他成长，他将会变成虚假的，然后他又会生小孩，而他将会帮助他们变得虚假，这种情况会一直继续下去，要怎么办呢？我们无法改变社会，或者，如果我们试着去改变社会，当社会被改变时，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它将需要永恒的时间，那么要怎么办呢？

　　个人可以在内在变成觉知到这个基本的分裂：真实的已经被压抑了，而不真实的被强加在身上，这是痛苦、这是受苦、这是地狱，你无法透过那不真实的来得到任何满足，因为透过那不真实的，只可能有不真实的满足，这是自然的。唯有透过那真实的，真实的满足才能够发生；透过那真实的，你能够达到真实的存在；透过那真实的，你能够达到真理；透过那不真实的，你只能够达到越来越多的幻觉、幻象和梦，你会透过梦来欺骗你自己，但是你永远无法被满足。

　　比方说，如果你在梦中觉得口渴，你或许会梦到你在喝水，这将有助于你继续睡觉，如果没有这个你在喝水的梦，你的睡眠将会被打断。当真正的口渴存在，你的睡眠将会被打断，将会受打扰，梦是一个帮助，它给你那个你在喝水的感觉，但是那个水是假的，你的口渴只是被蒙蔽，它并没有被消除，你可以继续睡觉，然后那个口渴就被压抑了。

　　这种事不仅在睡觉当中发生，在你的整个人生里，这种事都在发生，你透过不真实的人格、透过不存在的人格、透过一个面具来找寻东西，如果你没有得到，你将会处于悲惨之中，如果你得到，你也将会处于悲惨之中，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悲惨将会更少，记住，如果你得到，那个悲惨将会更深、更多。

　　心理学家说：由于这个不真实的人格使然，我们基本上从来不想去达到目标——从来不想去达到——因为如果你达到目标，你将会完全失望。你生活在希望里。在希望当中，你才能够继续，希望是一个梦，你从来不达到目标，所以你从来不了解那个目标是假的。

　　一个为财富奋斗的穷人在奋斗当中是比较快乐的，因为在奋斗当中有希望，当你带着一个不真实的人格，那么就只有希望才是快乐。如果穷人得到财富，他会变成没有希望，挫折就会变成自然的结果。财富将会存在，但是没有满足，他将会达成目标，但是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他的希望会破灭，所以，当一个社会变得富有，它就变得被打扰。

　　如果今日的美国是如此地受到打扰，那是因为希望已经被达成、目标已经被达成，如此一来你已经无法再欺骗你自己，所以，如果美国年轻的一代在反抗所有老一辈的目标，那是因为那些老一辈的目标都被证明是无稽的。

　　在印度，我们无法想象这种事，我们无法想象年轻人自愿要过贫穷的日子、自愿要变成嬉皮。自

愿要过贫穷的日子？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仍然有希望，我们在希望未来，我们在希望有一天国家能够变富有，然后就有天堂，天堂总是在希望当中。

　　由于这个不真实的人格，任何你所尝试的、任何你所做的、任何你所看到的，都会变成不真实。谭崔说：唯有当你再度植根于真实之中，真理才会发生，但是要植根于真实之中，你必须对你自己非常勇敢，因为不真实比较方便，那不真实的是如此地受尽栽培，而你的头脑是那么地受到制约，你将会变成害怕真实的。

有一个人问：

　　昨天你说，要完全在性行为里，要去享受，去感觉它的喜乐，保持在它里面，当身体开始震动，要变成那个震动。这么说，你是在教导我们放纵吗？

　　这就是性格倒错！这是不真实的人格在对你说话，不真实的人格总是反对享受任何东西，它总是在反对你：你不能够享受。它总是赞成牺牲，赞成你为别人牺牲，它看起来很美，因为你是在那种观念之下被带大的：「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这是利他主义，如果你试着去享受你自己，这是自私的，当某人说：这是自私的，它就变成一项罪恶。

　　但是我要告诉你，基本上，谭崔是一个不同的方法。谭崔说：除非你能够享受你自己，否则你无法帮助任何人去享受，除非你真正满足于你自己，否则你无法服务别人，你无法帮助别人走向他们的满足。除非你自己的喜乐洋溢，否则对社会而言，你是一个危险，因为牺牲的人总是变成虐待狂。如果你母亲一直告诉你说：「我为了你而牺牲我自己。」那么，她将会虐待你，如果先生一直告诉太太说：「我在牺牲」，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个折磨别人的虐待狂，他会折磨，因为牺牲只不过是一个折磨别人的诡计。

　　所以那些一直在牺牲的人是非常危险的——潜在地危险，对他们要小心，不要牺牲，这个字眼是丑陋的。要享受你自己、要充满喜乐，当你洋溢着自己的喜乐，那个喜乐也会达到别人，但那不是一种牺牲，没有人亏欠你，也没有人需要感谢你，反而你会觉得感激别人，因为他们参与了你的喜乐。像「牺牲」、「责任」、「服务」这一类的话是丑陋的，它们是暴力的。

　　谭崔说：除非你充满光，否则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成道？要自私，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利他，否则整个利他的观念是无稽的；要快乐，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成为快乐的；如果你是悲伤的、不快乐的、痛苦的，你将会对别人使用暴力，你将会帮别人制造痛苦。

　　你可以变成一个所谓伟大的圣人，那并不非常困难，但是看看你们所谓伟大的圣人，他们试着以各种方式折磨每一个来找他们的人，他们的折磨是以一种非常欺骗的方式，他们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来折磨你，他们折磨你是为了你好，而因为他们也在折磨他们自己，所以你不能够对他们说：「你在教导我们一些你自己没有实践的东西。」他们已经在实践它，他们在折磨他们自己，因此他们能够折磨你，当折磨是为了你好，那是最危险的折磨，你无法逃离它。

　　享受你自己有什么不对吗？快乐有什么不对吗？如果有任何不对的话，那一定是在于你的不快乐，因为一个不快乐的人会在他周遭创造出一个不快乐的微波。而性行为、爱的行为可能是最深的工具之一，透过那些工具，喜乐可以被达成。

　　谭崔不是在教导性意念，它只是在说：性可以成为喜乐的泉源，一旦你知道了那个喜乐，你就可以向前迈进，因为现在你已经植根于真实的存在，一个人不会永远跟性停留在一起，但是你能够使用性作为一个跳板，谭崔的意思就是如此：你可以使用性作为一个跳板，一旦你知道了性的狂喜，你就能够了解神秘家一直在谈论的——一个更伟大的性高潮、一个宇宙的性高潮。

　　米拉（Meera）在跳舞，你无法了解她，你甚至无法了解她的歌，它们是性的，它们的象征是性的，它一定是如此，因为在人类的生活里，性行为是唯一你能够感觉到非二分的行为，是唯一你能够感觉到一个深深的一体的行为，在那个感觉当中，过去消失、未来也消失，只有现在这个片刻——唯一真实的片刻——存在。所以那些真正知道跟神性成为一体、跟存在本身成为一体的神秘家，他们总是使用性的字眼和象征来表达他们的经验，没有其它像征能够接近那种经验。

　　性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但是如果你错过那个起点，你也将会错过终点，你无法逃开起点而到达终点。

　　谭崔说：要自然地生活，不要不真实。性是一个深深的可能性，一个很大的潜力，使用它！在它里面享受快乐有什么不对吗？真的，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在反对快乐，某人是快乐的，那么你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当某人是悲伤的，每一件事都很好，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一个人都悲伤的神经病社会里。当你是悲伤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快乐，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情你；当你是快乐的，每一个人都怅然若失，该对你怎么办！当某人同情你，注意看他的脸，他的脸会发光，有些微妙的闪光会来到他的脸，他在同情的时候感到快乐，如果你是快乐的，那么这种情形就不可能了，你的快乐在别人里面产生悲伤，而你的不快乐在别人里面产生快乐，这是神经病！它的基础似乎是疯狂的。

　　谭崔说：要对自己真实。你的快乐并不是不好的，它是好的，它不是罪恶；只有悲伤才是罪恶，唯有变成悲惨才是罪恶；成为快乐是美德，因为一个快乐的人不会为别人创造出不快乐，唯有一个快乐的人能够成为别人快乐的基础。

　　第二，当我说谭崔既非道德，亦非不道德，我的意思是说谭崔基本上是一种科学，它注意看你，注意看你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说谭崔并不试着去改变你，但是它透过真实的存在确实改变你，魔术和科学之间的不同跟道德和谭崔之间的不同是一样的，魔术也是试着去改变事情，但它只是透过文字，而不知道真实的存在，魔术师可以说：现在雨将要停，但是事实上他无法使雨停，或者他可以说：雨将会下，但是他无法使雨开始下，他只能继续使用语言。

　　有时候会有巧合，那么他就会觉得非常强而有力，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他的魔术预言发生，他总是可以说：「到底是什么弄错了？」那个可能性总是隐藏在他的职业里。就魔术而言，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从「如果」开始，他可以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美德的」，那么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将会下雨。「如果有下雨，那很好，如果没有下雨，那么并非每一个人都是美德的」，有「某一个人是罪人。」

　　即使在这个世纪里，在这个二十世纪里，像甘地这样的人也会说，当比亚（Biha）有一个饥荒，「那是因为住在比亚的人的罪恶，所以才会有饥荒」，好像整个世界，除了比亚以外都没有罪恶！魔术由「如果」开始，那是一个很大的「如果」。

　　科学从来不由「如果」开始，因为科学首先会试着去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真正的存在是什么、真实的是什么，一旦那真实的被知道，它就能够被改变，一旦你知道电是什么，它就能够被改变、被改变形式、被使用。一个魔术师不知道电是什么，他不知道电，他就要去改变，他就想要去改变！那种预言是假的、是幻象。

　　道德就好像魔术，它一直在谈论完美的人，而不知道人是什么、真正的人是什么。完美的人是一种梦想，它只是用来谴责真实的人，人从来无法达到它。

　　谭崔是科学，谭崔说：首先要知道真实的存在是什么、人是什么，不要创造出价值判断，不要创造出目标，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而不要想到「应该」，只要想到「是」什么。一旦那个「是」被知道了，你就改变了它，你就掌握了那个奥秘。

　　比方说，谭崔说：不要试着去反对性，因为如果你反对性，而试着去创造出一个无欲的状态、纯洁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它只是魔术般的。不知道性能量是什么、不知道性由什么所组成、没有进入性真实的存在、没有进入性的秘密，你还可以创造出一个无欲的理想，那么你将会怎么做？你将只能压抑，一个性压抑的人比一个性放纵的人更有性欲，因为透过放纵，那个能量已经被释放出来了；透过压抑，它仍然存在，继续在你的系统里面移动。

　　一个压抑性的人到处都看到性，每一样东西都变成性的，并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性的，而是现在他会投射，如此一来，他会投射！他自己隐藏的能量现在被投射出来了，在他所到之处他都会看到性，而因为他在谴责自己，所以他将会开始谴责每一个人。你无法找到一个没有暴力地谴责的道德家，他谴责每一个人，对他来讲，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然后他就觉得很好，他的自我就被满足了，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错的？因为他到处都看到跟他的压抑同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头脑将会变得越来越有性欲，因此他将会越来越害怕，这种假的无欲是一种性格的异常，它是不自然的。

　　在谭崔的弟子身上所发生的是一种不同的品质，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无欲，它的过程是完全相反的，是一百八十度相反的，谭崔首先教导你如何进入性、如何去知道它、如何去感觉它、如何来到隐藏在它里面最深的可能性、如何达到顶点、如何找出那隐藏在那里的最主要的美、最主要的快乐和喜乐。

　　一旦你知道了那个奥秘，你就能够超越它，因为，事实上在一个深深的性高潮当中，并不是性在给你喜乐，而是另外的东西。性只是一个情况，是另外的东西在给你幸福感、给你狂喜，那个另外的东西可以分成三种要素，但是当我谈论那些要素，不要认为你们只是从我的话语就能够了解它们，它们必须变成你经验的一部分，只有观念是没有用的。

　　性里面的三项基本要素使你达到喜乐的片刻，那三项要素是：第一，无时间性（timelessness）。你完全超越时间，没有时间，你完全忘掉时间，时间对你来讲停止了，并不是时间停止，而是它对你来讲停止了，你不在它里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就在这个片刻，此时此地，整个存在都集中，这个片刻变成唯一真实的片刻。如果你能够不用性而将这个片刻变成唯一真实的片刻，那么就不需要性，它能够透过静心而发生。第二，在性里面，你首度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变成无我的，所以，所有那些非常自我主义的人，他们总是在反对性，因为在性里面，他们必须失去他们的自我，你不存在，别人也不存在，你和你的爱人两者都失去，而进入某种另外的东西，一个新的真实的存在被发展出来，一个新的东西进入存在，在那个新东西里面，两个旧的都丧失了，完全丧失。自我会害怕，你不复存在，如果你能够没有性而达到一个你不存在的片刻，那么就不需要它了。

　　第三，在性里面，你首度变自然，不真实丧失了，假面具丧失了，社会、文化、文明丧失了。你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树木、动物、星星一样，你是自然的一部分，你存在于某种更伟大的东西里，你存在于宇宙里、你存在于道里，你漂浮在它里面，你甚至不能在它里面游，因为「你」不存在，你只是在漂浮，被那个流带着走。

　　这三样东西给你那个狂喜。性只是一个情况，在那个情况里，它能够自然发生，一旦你知道，一旦你能够感觉到这些要素，你不要有性也能够创造出这些要素，所有的静心主要都是不用性，而在经验性，但是你必须经历过它，它必须变成你经验的一部分，不只是作为观念、概念、思想而存在。

　　谭崔并不是为了性，它是要去超越，但是你只能透过经验而超越，你只能透过存在性的经验而超越，你不能透过意识形态而超越，唯有透过谭崔，真正的无欲才会发生，它看起来似是而非，但其实不然，唯有透过真知，超越才会发生，无知不能帮助你走向超越，它只能帮助你走向伪善。

现在我要再回答问题，有一个人问：

　　为了要对静心的过程有帮助，而不要有阻碍，一个人沉浸在性里面应该多久一次？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误解。你的性行为和谭崔的性行为基本上是不同的，你的性行为是为了要舒解，它就好像打一个过瘾的喷嚏，能量被丢出了，而你卸下重担。它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它是好的、治疗性的，它帮助你放松，但是没有其它更多的东西。

　　谭崔的性行为基本上是与之截然相反而且不同的，它不是舒解，它不是将能量丢出去，它是去停留在那个行为里而不要有射精，不要将能量丢出去，停留在那个行为里而融入那个行为，只是停留在那个行为开始的部分，而不是结束的部分，这会改变那个品质，之后所有的品质都会变得不同。

　　试着去了解两件事，有两种形式的性高潮，其中一种大家都知道，你达到了兴奋的顶点，然后你无法更进一步，终点已经来临，兴奋达到一个你变成非自愿的点，能量跳进你里面，然后出来，你就舒解了，卸下重担，那个担子已经被抛开，你就能够放松和睡觉。

　　你把它看成镇定剂在使用它，它是一个自然的镇定剂，如果你的头脑不为宗教所重压，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会有一个好的睡眠，否则甚至连那个镇定剂也被摧毁了，如果你的头脑不被宗教所重压，那么，唯有如此，性才能够是一个镇定剂，如果你感到罪恶感，甚至连你的睡眠也会受到打扰，你将会感到沮丧，你会开始谴责你自己，你会开始发誓你将不再放纵，那么，在它之后你的睡眠将会变成一个恶梦。如果你是一个自然的人，没有太过于被宗教或道德所重压，唯有如此，性才能够被用作镇定剂。

　　这是性高潮的一种形式——达到兴奋的顶点。谭崔集中在另一种形式的性高潮，如果我们称第一种为顶峰的性高潮，那么我们可以称谭崔的性高潮为谷底的性高潮，在它里面，你没有达到兴奋的顶点，但是你达到非常深的谷底的放松。在上述的两种形式里，开始的时候，兴奋被使用，所以我说在开始的时候两者是一样的，但在结束时，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兴奋在两者里面都必须被使用，不论你是要走向兴奋的顶点或是放松的谷底，兴奋都必须被使用，对第一种而言，兴奋必须变得强烈，越来越强烈，你必须在它里面成长，你必须帮助它成长而达到顶峰；在第二种，兴奋只是一个开始，一旦男人进入，爱人和被爱的人两者都能够放松，不需要移动，他们可以放松在一个爱的拥抱里。当男人感觉到或是女人感觉到勃起即将消失，唯有到那个时候才需要一些移动和刺激，但是之后要再度放松，你可以延长这个深深的拥抱好几个小时而没有射精，然后两个人可以一起进入深深的睡眠，这是一种谷底的性高潮，两个人都是放松的，他们以两个放松的人来会合。

　　在一般的性高潮里面，你们以两个兴奋的人来会合——紧张、充满兴奋、试着去卸下你们自己的重担。一般的性高潮看起来好像疯狂，而谭崔的性高潮是一个深层的、放松的静心，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应该多久放纵一次的问题，你可以尽你喜欢地去放纵，因为能量没有丧失，反而得到能量。

　　你或许没有觉知到它，但这是生物学的一个事实，是生物能量的一个事实，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力量；正、负；阴、阳，或者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们，它们互相挑战对方。当他们两者在一个深深的放松当中会合，他们互相给予生命力，使对方变得更活，他们两者互相使对方变得更有生命力，他们两者都变成发电机，他们两者都感到更活，他们两者都变成因为有了新的能量而发光，没有丧失任何东西，只是借着跟另外一极会合，能量就被更新了。

　　对于谭崔式爱的行为，你喜欢做多少就可以做多少，而一般的性行为，你不能喜欢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你在它里面丧失能量，而你的身体将必须等待去再度得到它，当你再度得到它，你将只是要再丧失它，这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整个人生都花在得到和失去；再得到，然后再失去，它就好像着了魔一样。

　　第二件要记住的事是：你或许观察过，或许没有观察过，当你注意看动物，你将永远无法看到它们在享受性。在性交当中，它们并没有在自我享受，注意看狒狒、猴子、狗，或任何动物，在它们的性行为里，你无法看到他们在感觉喜乐，或是在享受它，你看不到！它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机械式的行为，一股自然的力量将它们推向性。如果你看过猴子性交，性交之后，它们会分开。注意看它们的脸，在它们的脸里面没有狂喜，它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能量强迫它自己，当能量太多，它们就将它丢出。

　　一般的性行为就像这样，但是道德家一直在说的刚好相反，他们说：「不要放纵，不要享受。」他们说：「这就好像动物所做的一样。」这是错的！动物从来不能够享受，只有人能够享受，而如果你能够享受得越深，所生下来的人种就会越好，如果你的性行为能够变成静心的、狂喜的，那么最高点就被碰触到了，但是记住谭崔，它是一个谷底的性高潮，而不是一个顶点的经验，它是一个谷底的经验！

　　在西方，马斯洛使「高峰经验」这个名词变得非常有名，你进入兴奋而走向顶峰，然后掉下来，那就是为什么，在每一次性行为之后，你就有一个掉下来的感觉，那是自然的，你从一个顶峰掉下来。在谭崔的性经验之后，你将永远不会感觉到那样，你不会往下掉，你无法再往下掉，因为你一直在谷底，相反的，你会上升。

　　当你经历过一个谭崔的性行为之后回来，你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你会觉得充满能量、更具有生命力、更活生生、发光，那个狂喜将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它依你在它里面有多深而定，如果你进入它，你将迟早会了解：射精是能量的浪费，它是不需要的，除非你需要小孩。带着一次谭崔的性经验，你将会整天都感觉到深深的放松，只要一次谭崔的性经验，你甚至好几天都会觉得放松、安逸，好像在家一样，没有暴力、没有愤怒、没有沮丧。这一类型的人永远不会对别人构成危险，如果他能够，他会帮助别人快乐，如果他不能够，至少他将不会使任何人不快乐。

　　只有谭崔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人，而这个能够知道无时间性、无自我性，以及能够知道跟存在深深的非二分性的人将会成长。有一个层面已经打开了，它离我们不远，性将要消失的那一天已经不很远了，当性消失，而你不知道，当突然有一天，你了解到性已经完全消失而没有色欲，那么真正的无欲就诞生了，但这是费力的。它看起来是费力的，因为有太多虚假的教导，而你觉得怕它也是因为你头脑的制约。

　　有两件事我们非常害怕——性和死亡，而这两者都是基本的，一个真正有宗教情怀的追求者将会进入两者，他会透过经验性来知道它是什么，因为知道性就是知道生命。他也想要知道死亡是什么，因为除非你知道死亡，否则你无法知道永恒的生命是什么，如果你能够进入性，进入到它的核心，你将会知道生命是什么，而如果你能够自愿地进入死亡，进入到它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当你碰触到死亡中心的那个片刻，你就变成永恒的，你就是不朽的，因为死亡是某种只发生在周围的东西。

　　对一个真正的追求者而言，性和死亡两者都是基本的，但是对一般人而言，此两者都是禁忌，没有人在谈论它们，然而，此两者都是基本的，此两者深深地关联在一起，它们是那么深切地互相关联，即使在进入性的时候，你也是进入某一种死亡——因为你在垂死。自我在消失、时间在消失、你的个体性在消失，你在垂死！性也是一种微妙的死亡，如果你能够知道性是一种微妙的死亡，死亡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性高潮。

　　苏格拉底进入死亡时并不害怕，相反地，他非常热心、非常激动，很兴奋地想去知道死亡是什么，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知道了性的小的死亡，而且你知道了随之而来的喜乐，你一定会想知道隐藏在它背后更大的死亡、更大的喜乐，但是对我们而言，两者都是禁忌。就谭崔而言，两者都是供吾人追求的基本层面，一个人必须去经历过它们。

有人问：

　　如果一个人经验亢达里尼——能量从脊髓的通道向上升，它不会耗尽一个人静心的能量去达到性高潮吗？

　　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不了解谭崔的性行为是什么，一般而言，它是如此，如果你的能量、你的亢达里尼往上走，上升而冲向头部，你无法有一个一般的性高潮，如果你试着去有它，你将会在内在产生一个深深的冲突，因为能量向上移动，而你却将它往下压，然而，谭崔的性高潮就不是一个困难，它将会是一个帮助，能量向上移和谭崔的性高潮并不是对立的，你可以放松，而那个跟你爱人在一起的放松将会有助于将能量提得更高。

　　在一般的性行为里，那是一个困难，因此，所有那些不是谭崔的技巧都反对性，因为他们不知道也可能有谷底的性高潮，他们只知道一种——平常的性高潮，那么它对他们就是一个难题，就瑜珈而言，它是一个难题，因为瑜珈试着去强迫你的能量向上，你的性能量向上移动就是一般所谓的亢达里尼。

　　在性行为里，能量向下移。而瑜珈说：成为一个无欲的人，因为如果你两者都做——瑜珈和纵欲，你会在你的系统里创造出混乱。在一方面，你试着去将能量往上拉，而在另一方面，你却将能量往下丢出，你是在创造混乱。

　　所以，瑜珈的技巧是反对性的，但是谭崔并不反对性，因为谭崔有一个不同形式的性高潮，一种谷底的性高潮，那是有所帮助的。没有混乱、没有冲突会被创造出来，相反地，它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你逃避，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而你逃离女人，或者你是一个女人，而你逃离男人，那么，不论你怎么做，别人还是停留在你的头脑里而继续将你向下拉，这是似非而是的，但这是一个真理。

　　当你跟你所爱的人处于深深的拥抱之中，你可以忘掉别人，唯有如此你才会忘掉别人，男人忘掉女人的存在，而女人忘掉男人的存在，唯有在深深的拥抱之中，别人才不存在，当别人不存在，你的能量才能够很容易地流动，否则别人会继续将它向下拉。

　　所以，瑜珈和一般的技巧都试着去使你逃开别人、逃开异性，他们说：你必须逃开，你必须觉知地、持续地奋斗和控制。但是如果你反对异性，那个「反对」就是一个经常性的紧张，它继续将你往下拉。

　　谭崔说：不需要有紧张，放松地跟别人在一起，在那个放松的片刻，别人消失了，而你的能量就能够往上流，但是它唯有当你处于谷底时才能够往上流，当你停留在顶峰时，它就往下流。

再一个问题：

　　昨天晚上你说整个行为必须缓慢而不匆忙，但是你又说一个人对性行为不应该有任何控制，一个人应该变成全然的，这使我混乱，请你解释这两件事。

　　它不是控制，控制是不同的。控制与放松是完全不同的，你放松在性里面，而不是去控制它，如果你控制它，你将不会放松，如果你控制它，迟早你会赶忙去结束它，因为控制是一个拉紧，而每一个拉紧都会产生紧张，紧张会创造出一个必然性、一个去释放开来的需要。它不是一个控制，你不是在抗拒什么东西，你只是不匆忙，因为性的发生并不是为了要移向某一个地方，你不是要去某一个地方，它只是一种游戏，没有目标，不需要去达到什么地方，所以为什么要匆匆忙忙？

　　但是一个人在每一项行为里都全然地在，如果你每一件事都匆匆忙忙，你在性行为里也会匆匆忙忙，因为「你」会在那里，一个非常具有时间意识的人在他的性行为里也会匆匆忙忙，就好像时间正在被浪费，所以我们要求立即的咖啡或立即的性。对咖啡来讲，它是好的；但是对性来讲，它简直是无稽，不可能有立即的性，它不是工作，它不是某种你可以匆忙的东西，匆忙的话，你将会破坏它，你将会错过那个要点。要去享受它，因为透过它可以感觉到一种无时间性，如果你匆匆忙忙，那么你就无法感觉到无时间性。

　　谭崔说：不匆不忙地进行，慢慢地享受它，就像你早晨在散步，而不像你要去上班那个样子，那是不同的。当你要去上班，你是急急忙忙地要到达某一个地方，而当你早晨在散步的时候，你是不匆不忙的，因为你不是要去任何地方，你只是在走，既不匆忙，也没有目标，你可以从任何点退回来。

　　这个不匆不忙就是去创造出谷底的基本条件，否则顶峰将会被创造出来，当这些话被说出来，它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控制，你不能控制你的兴奋，因为那是矛盾的，你不能够控制兴奋，如果你控制它，你是在创造一个双重的兴奋。只要放松！把它当成一项游戏，不要做出任何结果，只要「开始」就足够了。

　　在那个行为里，闭起你的双眼，感觉别人的身体，感觉别人的能量流向你，而你要没入它里面、融入它里面。它将会来临，旧的习惯可能会持续一些日子，然后它将会走，但不要强迫它走，只要继续放松、放松、放松，而如果没有射精，不要觉得不对劲，如果没有射精，男人会觉得不对劲，他倾向于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没有什么不对劲！不要觉得你错失了某些东西，你没有错失。

　　在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错失了某些东西，因为那个兴奋和顶峰将不会存在，在谷底来临之前，你会觉得你在错失某些东西，但这只是一个旧有的习惯，在一段期间之内，在一个月或三个星期之内，那个谷底将会开始出现，当那个谷底出现，你将会忘掉你的顶峰，没有任何顶峰能够像谷底那么有价值，但是你必须等待，不要强迫它，也不要控制它，只要放松。

　　放松是一个困难，因为当我们说：「放松」，它在头脑里似乎翻译成要做某些努力，我们的语言给予这个外观。我在读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你一定要放松！》你「一定要！」那个「一定要」将不会让你放松，因为当它变成一个目标，你就「一定要」，而如果你办不到，你将会感到挫折，那个「一定要」给你一个辛苦努力的感觉、给你一个费力的旅程的感觉，如果你以「一定要」的方式来思考，你就无法放松。

　　语言是一个困难，有某些东西语言总是表达错误，比方说放松，如果我说：放松，那么，那也变成一项努力，而你会问：「如何放松？」有了「如何」，你就错过了那个要点，你不能够问「如何」，因为这样做你是在问一个技巧，而技巧将会产生努力，努力将会产生紧张，所以如果你问我要如何放松，我会说：不要做任何事，只要放松，只要躺下来等待、不要做任何事！所有你能够做的都将会是一个障碍，它将会产生阻碍。

　　如果你开始从一数到一百，然后从一百往回数，数到一，那么你将会整个晚上都保持醒着，如果有时候你因为数羊而进入睡乡，那并不是因为你数它的关系，那是因为你数了又数，然后你就变得无聊，因为那个无聊，你才进入睡乡，它不是因为你数它的关系，它只是因为无聊，之后你会忘掉你在数，然后睡意就来临了，但是，唯有当你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睡意才会来临，放松才会来临，问题就是在这里。

　　当我说「性行为」，它看起来好像你需要努力，你不要！只要开始跟你所爱的，或是你的爱人玩，只要继续玩，互相感觉对方，要互相对对方敏感，就好像小孩子在玩，或是好像狗在玩，一般的动物都会玩，只要继续玩，根本不要去想关于性行为的事，它或许会发生，或许不发生。

　　如果它透过只是在玩而发生，它将会更容易引导你到谷底，如果你去想它，那么你已经走在你自己之前，你在跟你所爱的人玩，但是你同时在想性行为，那么那个玩是假的，你不在此地，你的头脑在未来、这个头脑将会一直想到未来。

　　当你处于性行为之中，头脑在想如何去结束它，它总是走在你之前，不要让它这样！只要玩就可以，忘掉任何性行为，如果它会发生，就让它发生，那么将很容易放松，当它发生时，只要放松。要在一起，要处于相互的「在」之中而感觉快乐。

　　你可以被动地做一些事，比方说，当你兴奋的时候，你的呼吸会加快，因为兴奋需要快速呼吸。就放松而言，如果你呼吸得很深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帮助的，不是快速的呼吸，而是缓慢的、非常舒服、非常安逸的呼吸，那么性行为就可以延长。

　　不要讲话，不要说任何话，因为那会产生打扰。不要用头脑，而要用身体。只要用头脑去感觉正在发生什么，不要想，只要感觉正在发生什么——正在流动的温暖、正在流动的爱、遭遇到的能量，只要感觉它。

　　只要觉知，而觉知也不能造成一个紧张，要毫无努力地漂浮，唯有如此，那个谷底才会出现，一旦那个谷底出现，你就超越了。

　　一旦你感觉到和了解到那个谷底、那个放松的性高潮，它就已经是一个超越，那么性就不存在了，它已经变成一个静心、一个三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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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三章　转向内在、朝向真理

1973年2月24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喔！具有莲花眼的，碰起来多么甜蜜，当唱、看或尝时，要觉知你的存在，发现那永生的。

　　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行为里找到满足，要去实现它。

　　在睡觉的那个点，当睡觉还没有来临，而外在的醒已经消失，「本性」就在那个点被显露出来。

　　幻象会骗人，颜色会划出界限，即使可分的也是不可分的。

　　文明是一项如何变成不真实的训练，而谭崔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如何防止你自己变成不真实的。如果你已经变成不真实的，那么谭崔会教导你如何去碰触隐藏在你里面真实的存在，如何再度与它接触，如何再度变成真实的，第一件必须了解的事是：我们如何继续变成不真实的，一旦这个过程被了解，有很多事会马上改变，那个了解就会成为突变。

　　人一生下来是不分裂的，他既不是一个身体，也不是一个头脑，他一生下来是不分裂的，是一个个体，他是身体和头脑两者，即使说他是两者也是错的，他是「身体头脑」，身体和头脑是他存在的两面，而不是两个分隔，它是某种或许你可以称之为生命、能量或任何其它东西的两极，但是身体和头脑并非两样东西。

　　文明、教育、文化和制约的过程都从分裂开始，每一个人都被教导说他是「二」，而不是「一」，这样的话，一个人当然会开始去跟头脑认同，而不跟身体认同，那个思想的过程就变成你的中心，而思想的过程只不过是外围，它不是中心，因为你能够不要思想而存在，一旦你没有思想而存在……思想不是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深入静心，你将会存在，而将不会有思想，如果你变成无意识的，你将会存在，但是将会没有思想。进入深深的睡眠当中，你将会存在，但是将会没有思想，思想只是在外围，你的存在是在另外某个地方——比思想更深，但是你一直被教导说你是「二」——身体和头脑，你被教成你是头脑，而你占有身体，头脑变成主人，而身体变成奴隶，你继续跟身体抗争，这会产生一个裂缝、一个差距，那个差距就是问题之所在，所有的神经病都是由那个差距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烦恼都是由那个差距产生出来的。

　　你的本性根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跟存在并不是分开的，它是存在的一部分，你的身体是整个宇宙，它并不是某种有限的东西，你或许没有观察过它，但是，试着去观察你的身体真正是在那里结束，那里？你认为你的身体在你皮肤结束的地方结束吗？

　　如果那遥远的太阳死了，很快地，你也会死在这里，如果阳光停止来临，你将不复在此，没有那遥远的太阳存在，你的身体无法存在，太阳和你以某种方式深深地关联着，太阳一定是包含在你的身体，否则你无法存在，你是阳光的一部分。

　　早晨的时候，你看到花朵开放，它们的开放实际上是太阳的升起；晚上的时候，它们合起来，它们的合起来实际上是太阳的下山，它们只是散开来的阳光。你存在于此，因为在遥远的地方有太阳存在。你的皮肤事实上并不是你的皮肤，你的皮肤继续散开来，甚至太阳也被包括进去。你在呼吸，你能够呼吸是因为有空气存在，是因为大气存在，每一个片刻你都将大气吸进和呼出。

　　如果有一个片刻没有空气，你将会死，你的呼吸是你的生命，如果你的呼吸是你的生命，那么整个大气是你的一部分，你不能够没有它而存在，所以，你的身体真正是在哪里结束？极限在哪里？没有极限！如果你仔细观察，如果你进入深处，你将会发现没有极限，或者宇宙的极限就是你身体的极限，整个宇宙都涉入你里面，所以你的身体并非只是你的身体，它是你的宇宙，而你植根于它，同样地，你的头脑也不能够没有身体而存在，它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过程。

　　分裂是具有破坏性的，有了分裂，你一定会变得与头脑认同。你用思想，而如果没有思想，就没有分裂。你思考，然后你变成跟你的思考认同，那么你就觉得好像你占有身体，这完全跟真理相反，你并没有占有身体，身体也没有占有你，它们并非两样东西，你的存在是一体的，是一个相反两极深深的和谐，但是相反两极并不是分开的，它们联合在一起，唯有如此，它们才能够变成相反的两极，那个对立是好的，它给予挑战，它给予生命力，它创造出能量，它是正反两极交互运作前进的。

　　如果你是真正的「一」，里面没有相反的两极，那么你一定会很无趣，而且死气沉沉，这相反的两极——身体和头脑——给你生命，它们是相反的，但它们同时是互补的，基本上言之、终究言之，它们是一体的，一道能量之流在它们两者里面流动，但是一旦我们跟思想的过程认同，我们就以为我们集中在头部。如果你的脚被切断，你不会觉得你被切断，你会说：「我的脚被切断了。」但是如果你的头被切断，你就被切断了，你就被杀了。

　　如果你闭起眼睛去感觉你在那里，你将立刻会感觉到你在你的头部。你不在那里，因为当你在你母亲的子宫进入生命的第一个片刻，当雄性原子和雌性原子会合，那个时候是没有头的，但是生命开始了，你在那里，但是没有头，在两个活细胞第一次相会当中，你被创造出来，头是稍后才成型的，但是你的存在（being）已经先有了，那个存在在哪里？它并不是在你的头，事实上，它什么地方都不在，或者我们可以说，它在你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它什么地方都不在，你无法指出它在那里，当你指出它的那个片刻，你就错过了整个事情，它到处都是，你的生命到处都是，它遍布你的全身，不但遍布你的全身，如果你跟随着它，你将必须走到宇宙的的最尽头，它到处都是！

　　有了「我就是我的头脑」的认同，每一样东西都变成虚假的，你变成不真实的，因为这个认同是虚假的，这个认同必须被打破，谭崔的技巧就是要去瓦解这个认同，谭崔的努力就是要去使你变成没有头的、不集中于一处的、到处都是，或到处都不是。人类的头脑为什么变成虚假和不真实？因为头脑是一个副现象，它是一个必需的、有用的过程，但它是次要的，它是一个由文字所组成，而不是由真实的存在所组成的过程。「爱」这个字并不是爱，「神」这个字并不是神，但是头脑由文字所组成，由语言的过程所组成，那么，爱本身就变成比「爱」这个字更没有意义，对头脑而言，那个文字更有意义，神变得比「神」这个字更没有意义，对头脑而言，它是如此，文字变得更有意义，它们变成主要的，而我们开始生活在文字里。你越是生活在文字里，你就变得越肤浅，那么你就继续错过真相，真相并不是文字，真相是存在（existence）。

　　生活在头脑里就好像一个人生活在镜子里，晚上的时候，如果你去到了一个湖，湖是静止的，没有微波，那么那个湖就变成一面镜子，你可以注意看湖里的月亮，但是那个月亮是假的，只是一个反映，那个反映来自真实的月亮，但是那个反映是不真实的。头脑只是一个反映的现象，真实的存在被反映在它里面，但反映是不真实的，如果你陷住在那个反映里，你将会完全错过那真实的存在，所以，当你用头脑，当你用头脑的反映，每一样东西都会摇曳，一个轻微的波浪、一阵微风，都将会扰乱你的头脑，真实的存在不会受到打扰，但是头脑会被任何东西所打扰，头脑是一个反映的现象，而我们生活在头脑里。

　　谭崔说：下来，从你们的宝座降下来，从你们的头部下来，忘掉那个反映，而移向真实的存在，所有我们谈论的技巧都顾虑到这一点：如何离开头脑，好让你能够进入真实的存在，现在让我们来讨论那些技巧。

第一个技巧：

　　喔！具有莲花眼的，碰起来多么甜蜜，当唱、看或尝时，要觉知到你的存在，发现那永生的。

　　我们在生活，但是我们没有觉知到我们存在，或是我们在生活，而我们没有记住自己。你在吃东西，或是你在洗澡，或是你在散步，当散步的时候，你并没有觉知到你的存在。每一样东西都是，只有你不是。树木、房子、交通，每一样东西都是，你觉知到你周围的每一样东西，但是你并没有觉知到你自己的存在，你或许觉知到整个世界，但是如果你没有觉知到你自己，那么，那个觉知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头脑能够反映每一样东西，但是你的头脑不能够反映你，如果你觉知到你自己，那么你就超越了头脑。

　　你的记住自己无法反映在你的头脑里，因为你在头脑的后面，而头脑只能够反映出在它前面的东西，你只能够看到别人，但是你看不到你自己，你的眼睛能够看到每一个人，但是你的眼睛无法看到它们自己。如果你想要看你自己，你将需要一面镜子，只有在镜子里面，你才能够看到你自己，但是要这样的话，你将必须站在镜子的前面，如果你的头脑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反映整个世界，但它不能够反映你，因为你不能够站在它前面，你总是在后面，隐藏在镜子后面。

　　这个技巧说，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唱、看、尝——要觉知到你的存在，发现那永生的，发现在你自己里面的流、能量、生命，以及那永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觉知到我们自己。戈齐福在西方使用「记住自己」作为一个基本的技巧，「记住自己」导源于这段经文，整个戈齐福的系统是基于这一段经文，不论你在做什么，记住你自己，这是非常困难的，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会继续忘记，你甚至无法记住你自己三、四秒钟，你会感觉到你在记住，然后，突然间，你已经移到某些其它的思想，即使有「好，我正在记住我自己」这个思想，你也是错失了，因为这个思想并不是记住自己，在记住自己当中不会有思想，你完全是空的，记住自己并不是一个心理过程，它并不是说——你说：「是的，我是。」说：「是的，我是」，你就错过了，「我是」是一个头脑的东西、是一个心理过程。

　　感觉「我是」，而不光是「我是」这句话，不要语言化，只要感觉「你是」，不要思考。感觉！尝试它，它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生。当走路的时候，记住「你是」，具有「你存在」的感觉，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概念，只要感觉，我碰触你的头，或者我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不要语言化，只要感觉那个碰触，在那个感觉里，不仅感觉那个碰触，而且也感觉那个被碰触的，那么你的意识就成为双向的。

　　你在树下散步：树木在那里、微风在那里、太阳在那里，这是围绕在你周围的世界，你有觉知到它。站一下子，突然觉知到你是，但不要将它语言化，只要感觉你是，这个非语言的感觉，即使它只有一下子，也会给你一个瞥见（瞥见神性）——那个瞥见是迷幻药所无法给你的，那个瞥见是属于那真实的，就在那一下子，你被掷回你本性的中心，你在镜子后面，你超越了反映的世界，你是存在性的。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做它，它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空间或任何特别的时间，而你不能够说：「我没有时间。」当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做它；当洗澡的时候，你可以做它；当移动或坐着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它；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它。不论你在做什么，你都可以突然记住你自己，然后，试着去继续那个「瞥见到你的本性」。

　　这将会是困难的，一下子你会觉得它在那里，下一个片刻，你又移开了，有某些思想会进入，有某些反映会来到你身上，而你会变得涉入那个反映，但是不要伤心，也不要失望，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很多世，我们都一直都在顾虑那个反映，这已经成为一个类似机器人的运作过程，我们立即地、自动地就会被丢到那个反映里，但是如果你能够有那个瞥见，即使只是一个片刻，它也就足够让你作为开始了，为什么它已经足够了呢？因为你永远无法将两个片刻凑在一起，只有一个片刻永远跟着你，如果你能够有那个瞥见，只要一下子，你就能够停留在它里面，只需要努力，一个持续的努力是需要的。

　　一个单一的片刻被给了你，你无法有两个片刻在一起，所以不要担心两个片刻，你将永远只能拿到一个片刻，如果你能够在一个片刻里觉知，你就一生都能够觉知，现在只需要努力，而这种事整天都可以做，每当你想到，你就记住你自己。

　　「喔！具有莲花眼的，碰起来多么甜蜜，当唱、看或尝时，要觉知到你的存在，发现那永生的。」当经文说：「要觉知到你的存在（觉知到你是）」，你要怎么做呢？你会记住说「我的名字是南无」或「耶稣」或其它某种东西吗？你会记住你属于某某家庭，某某宗教和传统吗？属于某某国家、阶级和信念吗？你会记住你是一个印度教教徒，或是一个基督徒吗？你会记住什么？经文说：要觉知到你是，它只是说：「你是」。不需要名字、不需要国家，只要让简单的存在在那里：你是！所以，不要告诉你自己你是谁、不要回答说：「我是这个和那个」，只是简单的存在说你是。

　　但是它变得很困难，因为我们从来不记住简单的存在，我们总是记住某种只是标签的东西，而不是记住存在本身，每当你想到你自己，你就想到你的名字、宗教、国家以及很多东西，但是从来没有想到那简单的存在说你是。

　　你可以练习这个：放松地坐在椅子上，或只是坐在树下，忘掉一切，感觉「你是」。没有基督徒、没有印度教教徒、没有佛教徒、没有印度人、没有英国人、没有德国人，只是简单的，你是。感觉它，然后你将会更容易记住这段文所说的：「要觉知到你是，发现那永生的。」当你觉知到「你是」的那个片刻，你就被掷回那永生之流。虚假的将会消失，只有真实的会存在。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害怕死亡，因为那不真实的将会消失，那不真实的无法永恒，而我们执着于那不真实的，我们与那不真实的认同。作为一个印度教教徒的你终究将必须一死，作为南无或克里虚纳的你终究将必须一死，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或一个有神论者的你终究将必须一死；作为一个名字和形式的你都将必须一死。如果你执着于名字和形式，很明显地，那个对死亡的恐惧将会来到你身上，但是那真实的、那存在性的、那在你里面基本的，是不朽的。一旦形式和名字被忘掉，一旦你向内看那无名的和无形的，你就进入了那永恒的。

　　「要觉知到你的存在，发现那永生的」，这个技巧是最有帮助的技巧之一，它已经被很多老师和大师使用了好几千年，佛陀使用过它、马哈维亚使用过它、耶稣使用过它，现代的戈齐福也使用过它，在所有的技巧里面，这是最具潜力的技巧之一，尝试它，它需要时间，几个月很快就会过去。

　　当奥斯盘斯基（Ouspensky）跟着戈齐福在学习，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必须很努力、非常辛勤地努力、为的是要瞥见到记住自己是什么，所以持续三个月，奥斯盘斯基生活在一个隔离的房子里，只做一件事——记住自己。有三十个人参加那一项实验，第一个星期之后，有二十七个人逃掉，只剩下三个人，他们整天都试着去记住，其它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记住说：「我是」，其中二十七个人觉得他们快要发疯了，他们觉得在逼近疯狂，所以他们逃掉了，他们永远不再回来，他们永远不要再碰到戈齐福。

　　为什么呢？就我们现在这样，事实上，我们是疯的，没有记住我们是谁，没有记住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疯的，但是这个疯狂却被认为是心智健全。一旦你试着还原、一旦你试着去接触那真实的，它将会看起来像疯狂，它将会看起来像发疯。跟「我们是什么」来作比较，它只是反面、只是相反之物，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心智健全，那个将会看起来像发疯。

　　但是有三个人坚持，他们其中之一是奥斯盘斯基，他们坚持继续三个月，到了第一个月之后，他们才开始瞥见到简单的存在，瞥见到「我是」，第二个月之后，甚至那个「我」也抛弃了，他们开始瞥见「是」，或只是「存在（本性）」，甚至「我」也没有了，因为「我」也是一个标签，纯粹的本性既非「我」，亦非「你」，它只是「是」。

　　到了第三个月，甚至那个「是」的感觉也消失了，因为那个「是」的感觉仍然是一个字，即使那个字也消失了，那么你就是，然后你就知道你是什么，在那个点来临之前，你不能够问：「我是谁？」或者你可以继续一直问：「我是谁？」只要继续问：「我是谁？我是谁？」所有由头脑所提供的答案都将会被发现是假的、是不相关的。你继续问：「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然后你会走到一个点，在那个点上，你不能够再问问题，所有的回答都垮了，然后问题本身也垮了、消失了，当甚至「我是谁？」

　　这个问题也消失，你就知道你是谁。

　　戈齐福从一个角落来尝试，只是试着去记住「你是」。拉曼﹒马赫西（RamanMaharshi）从另外一个角落去尝试，他把去问「我是谁？」当成一个静心，不要相信任何头脑所能够提供的答案，头脑会说：「你在问些什么无意义的东西？你是这或许是那；你是一个男人或你是一个女人；你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你是富有的或贫穷的。」头脑会提供答案，但是你要继续问，不要接受任何答案，因为所有头脑给予的答案都是假的，它们来自你不真实的部分，它们来自语言文字、它们来自经文、它们来自制约、它们来自社会、它们来自别人，继续问，让这支「我是谁？」的箭贯穿得越来越深，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到那时将不会再有答案出现。

　　那就是正确的片刻，现在你已经在接近答案，当没有答案来临，你就接近答案，因为头脑变宁静，或者可以说你已经远离头脑；当没有答案，一个真空将会在你的周围被创造出来，到那个时候，你的发问将会看起来是荒谬的，你在问谁？没有一个人来回答你，突然间，甚至你的发问也会停止，随着发问的停止，你头脑最后的部分也会消失，因为这个问题也属于头脑，那些回答属于头脑，而这个问题也属于头脑，两者都消失了，所以现在「你是」。

　　尝试这个，如果你坚持的话，这个技巧非常可能可以让你瞥见那真实的，而那真实的是永生的。

　　第二个技巧：

　　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行为里找到满足，要去实现它。

　　「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行为里找到满足，要去实现它。」你感觉口渴，所以你喝水，一个微妙的满足就达成了，忘掉那个水、忘掉那个口渴，停留在你所感觉到的那个微妙的满足，被它所充满，只是感觉满足。

　　但是人类的头脑是有害的，它只是感觉到不满意、不满足，它从来不感觉满意、从来不感觉满足。如果你不满足，你将会感受到它，你将会被它所充满。当你口渴，你会感觉到它，你充满口渴，你在你的喉咙里感觉到它，如果它成长，你会全身感觉到它，然后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到那时候它就不是「你是口渴的」，你会感觉到你变成了那个口渴，如果你在沙漠里无法得到水，你将不会感觉到「你是口渴的」，你将会感觉到你变成了那个口渴。

　　不满足被感觉到了、悲惨被感觉到了、痛苦被感觉到了，每当你受苦，你就变成那个受苦，那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生变成一个地狱，你从来不去感觉那正向的，你总是去感觉那负向的。人生并不像我们所制造出来那样的不幸，不幸只是我们的解释。佛在此时此地就很快乐，在这一生就很快乐。克里虚纳（krishna：印度神）在跳舞和吹笛子，就在这一生的此时此地，就在我们悲惨的地方，克里虚纳正在跳舞，生命既非悲惨，亦非喜乐，喜乐和悲惨是我们的解释、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的处理方式、是我们如何去看它的方式，它是你的头脑，是头脑如何去看它的方式。

　　记住上述的话，然后分析你自己的人生，你曾经记下你快乐的片刻吗？你曾经记下满足、满意，以及喜乐的瞥见（瞥见神性）的片刻吗？对于这些，你都没有记下来，但是你却记下你的每一笔痛苦、你的受苦、你的不幸，而你继续在累积那些东西，你是一个累积的地狱，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其它没有一个人逼你进入这个地狱，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头脑采用那负向的，累积它，然后变成负向本身，这是一个自我延续的不幸，当你的头脑里有更多负向的东西，当你变得越负向，就有更多负向的东西被累积起来，同类吸引同类，这种情形的发生已经有好几世、好几世了。由于你负向的态度，你错过了每一样东西。

　　这个技巧给你一个正向的方法，这是跟一般的头脑以及它的过程完全相反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行为里找到满足，要去实现它、感觉它，与它成为一体，不要将它视为只是一个经过的阶段，那个满足能够变成瞥见一个更伟大的正向存在。

　　每一件事都只是一个窗户，如果你变成与痛苦认同，你是从一个窗户在看。痛苦或受苦的窗户只向地狱敞开；如果你跟一个满意的片刻成为一体，跟一个喜乐的片刻、狂喜的片刻成为一体，你是在打开另一个窗户，存在是一样的，但你的窗户是不一样的。

　　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行为里找到满足，要去实现它——不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条件，不论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一个朋友，你觉得快乐；你碰到你的爱人或你所钟爱的，你觉得快乐，要去实现它，在那个片刻里，成为「快乐」，使那个快乐成为一个门，那么你就是在改变头脑，你将会开始累积快乐，你的头脑将会变成正向的，同样的世界将会看起来不一样。有一个禅宗的和尚，名字叫做布克由（Bokuju），据说他曾经说过：「世界是一样的，但没有东西是一样的，因为头脑在改变，每一件东西都维持一样，但是没有东西是一样的，因为我不一样。」

　　你继续试着去改变世界，不论你做什么，世界将会保持一样，因为你保持一样，你能够得到一个更大的房子、你能够得到一辆更大的车子、你能够得到一个更漂亮的太太或先生，便是没有东西会改变，更大的房子将不会是更大的、漂亮的太太或先生将不会更漂亮、较大的车子将会仍旧是较小的那一个，因为你是一样的。你的头脑、你的方式、你的看法都是相同的，你继续改变东西，而没有改变你自己；所以，唯有可怜的人才会离开小茅屋而搬到皇宫去，但是即使这样做，那个可怜的人还是维持一样，他在茅屋里是可怜的，现在他在皇宫里也将是可怜的，这个可怜或许是堂皇的，但他将会是可怜的。

　　你继续携带着你的悲惨，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将跟着你自己，所以任何改变基本上都不是改变，它只是一个外表、你只是感觉有一个改变，但是事实上没有改变。只有一个改变、只有一个革命、只有一个突变能够存在，那就是：你的头脑从负向的变成正向的。如果你的展望集中在不幸上，你将会生活在地狱里；如果你的展望集中在快乐上，地狱就变成天堂，尝试它！这将会改变你生命的品质。

　　但是你兴趣于数量，你兴趣于如何变得更富有——在数量上，而不是在品质上，你能够有两个房子、两部车子、一个更大的银行账户、很多很多东西。数量改变，它变成更多、更多，但是你的品质仍然维持一样，然而，富有不在于东西，富有是你头脑的品质、你生命的品质。就品质而言，一个穷人也能够是一个富有的人，而一个富有的人也能够是一个穷人，事情几乎总是如此，因为一个顾虑到东西和数量的人完全不知道有一个不同的层面存在他里面——品质的层面，唯有当你的头脑是正向的，那个层面才会改变。

　　从明天早上开始，你要整天记住这个：每当你感觉某种东西是美的、满意的、喜乐的——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片刻——要觉知它。在很多片刻之下，天堂很接近你，但是你太过于执着在地狱，你太过于牵扯在地狱，因此你继续错过它。太阳升起、花朵盛开、小鸟歌唱、微风吹过树木，它正在发生！一个小孩以天真的眼神看着你，然后有一个微妙的、喜乐的感觉进入了你，或者，某人微笑，而你觉得喜乐。

　　环顾四周，试着去找出那喜乐的，让它充满你，在那个片刻，忘掉每一样东西，让它充满你，品尝它，让它发生在你的整个人，与它合而为一，它的芬芳将会跟随着你，它会整天一直在你里面回响，那个回响、那个回音的感觉将会帮助你变得更正向。

　　这是具有累积效果的，如果你从早上开始，到了晚上你将会对星星、对月亮、对夜晚、对黑暗更加敞开，试验性地做它二十四个小时，只是去感觉它是什么，一旦你能够感觉到那个正向的引导你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你变得不同，你就不会离开它，整个重心将会从负向的改变到正向的，那么你就以一种不同的、新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我想起一则逸事。有一个佛陀的弟子要离开，那个弟子的名字叫做普那卡西亚普，他问佛陀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传你的道？」佛陀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去哪里。」所以他说：「我要去远方的比阿（Bihar），我要迁到苏卡省去。」比阿就是苏卡省。

　　佛陀说：「如果你改变你的选择会比较好，因为那一省的人非常残酷、暴力、恶作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去那里教导他们非暴力、爱和慈悲。所以，请改变你的选择。」

　　但是普那卡西亚普说：「请让我去那里，因为没有人曾经到过那里。」佛陀说：「在我允许你去之前，我要问你三个问题：如果那一省的人侮辱你、羞辱你，你会觉得如何？」普那卡西亚普说：「如果他们只是侮辱我，我会觉得他们很好，如果他们没有打我，他们是好人，他们本来可以打我的。」

　　佛陀说：「第二个问题，如果他们开始打你，你会觉得如何？」普那卡西亚说：「我会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本来可以杀我的，但他们只是打我。」然后佛陀说：「再来第三个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杀你，真的谋杀你，那么，在你垂死的片刻，你会觉得如何？」普那卡西亚普说：「我会感谢你，而且感谢他们，如果他们杀了我，他们将解放我，使我免于一个可能有很多错误的人生，所以我将会觉得感激。」所以佛陀说：「这样的话，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整个世界对你来讲都是天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整个世界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天堂，所以，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有了这种想法，世界就没有什么不对的了。用你们的想法，可能没有什么东西是对的。用负向头脑，每一样东西都是错的，并不是说它是错的，它之所以错是因为一个负向的头脑只能够看到错的东西。

　　「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行为里找到满足，要去实现它。」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但也是非常甜美的，你进行越多，它就变得越甜美，你将会充满一个新的甜美和芬芳。只要找寻美的，忘掉丑的，然后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当那个片刻来临时，丑的也变成美的，只要注意那些快乐的片刻，然后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当那个片刻来临时，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不快乐，那么就没有不快乐的片刻。关心那些喜乐的，那么，迟早将不会有悲惨，每一样东西都被正向的头脑所美化。

第三个技巧：

　　在睡觉的那个点，当睡觉还没有来临，而外在的醒已经消失，「本性」就在这个点被显露出来。

　　在睡觉的那个点，当睡觉还没有来临，而外在的醒已经消失，「本性」就在这个点被显露出来。在你的意识里有一些转折点，在这些转折点之上，你比其它时候更接近你的中心。你换档，每当你换档的时候，你就经过空档，空档是比较接近的。早上的时候，当睡意正在离去、正在消失，你感觉要醒不醒的，就在那个中间点，你处于一个空档，有一个点，当你已经不睡，但还没有醒，就在中间，就在那个时候，你处于空档，从睡觉到醒来，你的意识改变了整个运作过程，它从一个运作过程跳到另一个，在两个运作过程之间没有运作过程，有一个空档，透过那个空档，你能够瞥见你的本性。

　　同样的情况也在晚上发生，当你再度从清醒的运作过程跳到睡觉的过程，从你的意识到无意识，这之间有一个片刻是没有运作过程的，那个运作过程没有抓住你，因为你必须从一个状态跳到另一个状态。如果你能够在两个状态之间保持清醒，如果你能够在两个状态之间变成觉知的，如果你能够在两个状态之间记住你自己，你将会瞥见到你真正的本性。要怎么做呢？当正在进入睡觉时，要放松，闭起眼睛，把房间弄暗，只要闭起眼睛，开始等待，睡意正在来临，只要等待，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等待！你的身体在放松，然后变得沉重，感觉它，觉知那个感觉。睡觉有它本身的运作过程，它开始运作，然后你清醒的意识就开始在消失。记住，因为那个片刻非常微妙、非常短，如果你错过它，你就错过了；它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只是一个单一的片刻、一个非常小的空档，之后你就从清醒变成睡觉，只要等待，完全觉知，继续等待，这需要时间，它至少要花上三个月的时间，唯有到那个时候，有一天，你才能够瞥见那刚好在中间的片刻，所以，不要匆忙，你无法现在就做，你无法晚上就做，但是你必须去开始，而你或许必须等上几个月。

　　一般而言，在三个月之内，有一天它会发生，它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你的觉知，以及那个跟「空档」的相会是无法事先计划的，它是一个发生，你只要继续等待，有一天它会发生，有一天，你会突然觉知到你既不是醒的，也不是睡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你或许甚至会感到害怕，因为你只知道两种情况：你只知道你睡觉的时候和你醒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在你的存在里有第三个点，在那个点上，你两者都不是，在它的第一次冲击之下，你或许会变得害怕和惊恐；不要害怕、不要惊恐，任何那么新的，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一定会带给你某种害怕，当你一再一再地去经验这个片刻，它将会给你另外一种感觉：感觉你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这是一个深渊。

　　这两个运作过程就好像两座山，你从一个山峰跳到另一个山峰，如果你保持在中间，你就掉进一个深渊，而那个深渊是无底的，你会继续往下掉、再往下掉。苏菲门派的人使用过这个技巧，在他们将这个技巧给予追求者之前，他们会同时给予另外一个练习来作为保护。在苏菲的系统里，每当这个技巧被给予时，在这之前会给予另外一个练习，那个练习就是闭起眼睛想象你掉进一口深井里，一口黑暗、深邃而且无底的深井，只要想象掉进一口深井里——往下掉、往下掉、再往下掉，永远往下掉，它是无底的，你没有办法达到它的底，这个往下掉无法在任何地方停止，你可以停止，你可以打开你的眼睛说：不要了，但是这个往下掉本身是不能够停止的，如果你继续，那口井是无底的，它变得越来越暗。

　　在苏菲的系统里，这个「井的训练」，这个没有底的、黑暗的「井的训练」必须先练习，它是好的、有帮助的，如果你练习它而了解到它的美和宁静，那么，你越是深入那口井，你就变得越宁静，世界被留在远处，而你感觉你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很远。宁静随着黑暗而成长，而在深处是没有底的，恐惧会来到你的头脑，但是你知道这只是想象，所以你能够继续。

　　透过这个练习，你就变得有能力来做这个技巧，然后，你将会在睡与醒之间掉进那口井，它就不是想象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事实，而它是无底的，那个深渊是无底的，那就是为什么佛陀称这个无物为「空」，它是无止境的，一旦你知道了它，你也变成无止境的，醒着的时候很难有这个瞥见（瞥见神性），当然，当你在睡觉的时候，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运作过程正在发挥它的功能，很难将你自己从那个运作过程抽离，但是在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片刻，晚上的时候也有一个片刻，它是非常容易的，但你必须等待。

　　「在睡觉的那个点，当睡觉还没有来临，而外在的醒已经消失，本性就在这个点被显露出来。」那么你就知道你是谁，你就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本性，什么是你真实的存在。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是虚假的，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当你醒着的时候，你是虚假的，当眼泪是更真实的时候，你却微笑，你的眼泪也是不能够相信的，它们或许只是一个门面、一个仪式、一个责任。你的微笑是虚假的；那些研究脸的人会说：你的微笑只是一个假装的微笑，它在你的内部没有根，那个微笑只是在你的脸上，只是在你的嘴唇上，它并不在你的存在里，它既没有根，也没有分枝，它是强加上去的，那个微笑并不是由内在来到外在，它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

　　任何你所说的或是你所做的都是虚假的，你不见得是故意要做这个人生虚假的生意，你不见得知道！你或许完全不知道，但事实上你是如此！否则一直携带这些虚假而无意义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它是自动发生的。当你醒着的时候，这个虚假就一直继续，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它也一直在继续，当然，睡觉的时候它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你的梦是象征性的，不是真实的，你会感到很惊讶，甚至在你的梦中你也不是真实的，甚至在你的梦中你也在害怕，因此你创造出象征符号。

　　现在，心理分析正在做分析梦的生意，他们生意做得很大，因为你无法分析你自己的梦，它们是象征性的，它们不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以隐喻的方式说出某些东西，如果你想要杀死你的母亲而除掉她，你甚至不会在你的梦中杀死她，你会杀死某一个看起来像你母亲的人，你会杀死你的姑妈或另外一个人，但不是你的母亲。即使在梦中，你也无法真实，那么就需要心理分析，需要一个职业性的心理分析学家来解释，但是你或许会以一种歪曲的方式来描述整个事情，使得甚至心理学家都被你欺骗了。

　　你的梦也是完全虚假的，如果醒着的时候你是真实的，你的梦也将会是真实的，它们将不会是象征性的，如果你想要杀死你的母亲，你将会看到一个杀死你母亲的梦，而不需要，一个人来帮你解释说你的梦意味着什么。但我们是那么虚假，在梦中你是单独一个人，但是你仍然在害怕世界和社会。

　　杀死母亲是一项最大的罪恶，我怀疑人们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杀死母亲是最大的罪恶？——之所以是最大的罪恶——因为每一个人对他的母亲不应该怀有深深敌意的感觉。那是最大的罪恶，社会是这样认同的，你的头脑就被制约了，所以，甚至只要一想到要伤害你的母亲就是一项罪恶。在全世界，在所有的社会里，都会这样说杀死母亲是最大的罪恶——

　　她生你而你却杀她？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罪恶？因为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可能，不赞成必然需要母亲，因为母亲虽然生你，她也是可能将你虚假化的一个工具，她会使你变得不真实，她塑造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地狱，那个地狱里面有她的一部分、最大的部分，如果你是悲惨的，你的母亲也是在某个地方隐藏在你里面；因为母亲生你，把你带大，或者，实际上，她从你真实的存在把你「往下带」，她将你虚假化，第一个不真实是发生在你和你母亲之间，第一个谎言发生在你和你母亲之间——第一个谎言！

　　即使没有语言，而小孩子不能够说话，他也会撒谎，小孩子迟早会觉知到，他的很多感觉不被母亲所赞同，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行为、她的心情、她的每一样东西都显示出，在他里面的某些东西是不被接受的、不被赏识的，那么他就开始压抑，有某些东西是错的，当时还没有语言，他的头脑还没有开始运作，但是他的整个身体就开始压抑，然后他开始感觉，有时候某些东西不被母亲所赏识；他依靠母亲，他的生命依靠着母亲，如果母亲离开他，他就完了，他的整个存在都集中在母亲身上。

　　每一样母亲所表示的、所做的、所说的、所行动的，都具有意义，如果小孩子微笑，然后母亲就爱他、给他温暖和牛奶，而且抱他，这个时候他就在学习一些外交手腕，他会在不想笑的时候笑，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他能够说服他的母亲。他会笑一个虚假的笑，然后那个谎言就诞生了，那个搞外交手腕的政客就诞生了，现在他已经知道如何去虚假化，而这是他从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学来的，这是他跟世界的第一个关系，当他开始觉知到他的悲惨、他的地狱、他的混乱，他将会发现他的母亲隐藏在某一个地方。

　　你或许会觉得对母亲有敌意，这是非常可能的，那就是为什么每一种文化都坚持：杀死你的母亲是最大的罪恶，即使在思想里、即使在梦里，你都不能够杀死你的母亲，我不是在说你应该杀死她，我只是在说你的梦也是假的、象征性的、不真实的，你是那么的虚假，以致于你甚至无法做一个真实的梦。

　　这是我们两个虚假的脸：一个是当你醒着的时候，一个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在这两个虚假的脸之间，有一个非常小的门、一个间隔，在那个间隔当中，你能够瞥见到你真实的面目，那个面目是你不跟你的母亲关联在一起，不透过你的母亲跟社会关联在一起；那个面目是当你跟你自己在一起，当「你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没有分裂，只有那真实的，没有不真实的，你能够瞥见那个面目，那个在这两个醒与睡的运作过程之间天真的面目。

　　平常我们不会顾虑到梦，我们顾虑到我们醒着的时候，但是心理分析比较顾虑到你的梦，比较不顾虑到你醒着的时候，因为它觉得在醒着的时候，你是一个大谎言家，而在梦中可以抓到某些东西。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比较没有觉知，你不会强迫事情，你没有在控制，那么就可以抓住某些真实的东西。你或许是一个无欲的人，醒着的时候，你是一个和尚，但是你压抑了性冲动，那么性就会将它自己压进你的梦中，你的梦将会有性欲。很难找到一个不做性梦的和尚，事实上那几乎不可能，你能够找到一个没有性梦的罪犯，但是你找不到一个没有性梦的宗教的人。一个淫荡的人或许不会有性梦，但是一个所谓的圣人会有性梦，因为不论在你醒着的时候压下什么东西，它都会在你的梦中进出来，而染上你的梦。

　　心理分析学家并不顾虑到你清醒时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那完全是假的，如果他们想瞥见某些真实的东西，他们只能够透过你的梦来瞥见，但是谭崔说：即使梦也并不那么真实，它们只是更真实。这看起来是似非而是的，因为我们认为梦是真实的。它们比你醒着的时候更真实，因为在梦中你比较没有防卫，检查员在睡觉，事情可能会出现，那个被压抑的可能会表现出它自己，当然，它是象征性的，但是象征符号能够被分析。

　　人类的象征符号在全世界都一样，当醒着的时候，你或许会说不同的语言，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你是说同样的语言，全世界梦的语言是统一的，如果性遭到压抑，那么同样的象征符号将会出现。如果对于食物的冲动、想吃东西的冲动或饥饿遭到压抑，那么同样的象征符号，或是类似的象征符号将会出现。梦的语言是一致的，但是在梦中仍然会有困难，因为它是象征性的，弗洛伊德或许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它们，而容格会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它们，阿德勒又会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如果你被一百个心理分析学家分析，将会有一百种解释，你会变得比你以前更混乱，更混乱的原因是因为一种东西有一百种解释。

　　谭崔说：在醒着或睡觉的时候你都是不真实的，只有在这两者之间你才是真实的，所以不要顾虑到醒着的时候，也不要顾虑到做梦和睡觉的时候，要顾虑到那个空隙、要觉知到那个空隙，当你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状态，你要瞥见它，一旦那个空隙来临，你就能够知道，你就变成它的主人，你已经有了那个钥匙，你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打开那个空隙而进入它，一个不同存在的层面、真正的层面，就打开了。

第四个技巧：

　　幻象会骗人，颜色会划出界限，即使可分的也是不可分的。

　　这是一个稀有的技巧，不常被使用，但是印度最伟大的老师之一——山卡拉，曾经使用过它，山卡拉的整个哲学就是以这个技巧作为基础，你知道他「马耶」（maya）的哲学——幻象的哲学。山卡拉说：每一样东西都是幻象的，任何你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都是幻象，它不是真实的，因为那真实的无法被感官所触及，你在听我讲话，我在看着你听我讲话，它或许只是一个梦，你无法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梦，我或许只是梦见你在这里听我讲话，我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梦？这是没有办法的。

　　据说庄子有一天晚上梦见他变成一只蝴蝶，早上的时候他非常伤心，他是不轻易伤心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他会伤心，他的弟子集合起来说：「庄子，师父，你为什么那么伤心？」庄子说：「因为一个梦。」弟子们笑了，然后说：「你竟然因为一个梦而伤心，你一直在教导我们说，即使整个世界都引起你伤心，你也不要伤心，而单单一个梦就使你伤心？你是在讲什么？」庄子说：「它是如此的一个梦，它引起我非常非常深的混乱、伤心和痛苦，我梦见我变成一只蝴蝶。」

　　弟子们说：「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困惑？」庄子说：「那个困惑是这样的：如果庄子能够梦见他变成一只蝴蝶，那么相反的情况不是也能够成立吗？那只蝴蝶或许会梦见它变成一个庄子，这样一来，我就很困扰，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是庄子梦见他变成一只蝴蝶是真的，或是蝴蝶进入睡觉而梦见它变成一个庄子是真的？如果其中一个是可能的，那个另外一个也是可能的。」据说庄子从来没有克服这个困惑，终其一生，这个困惑都被保留着。

　　要如何来决定我不是在梦中跟你讲话？要如何来决定你不是梦见我在讲话？用感官不可能作决定，因为当你做梦的时候，梦看起来是真实的，跟任何东西一样的真实，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它是真实的，当梦能够被感觉成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存在为什么不能被感觉成梦？

　　山卡拉说，用感官不可能知道面对着你的东西是真的，或是假的，而如果不可能知道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山卡拉称它为「马耶」：它是幻象，幻象并不是意味着不真实，幻象意味着不可能去决定它是真的，或是假的——记住这一点。在西方的语言里，「马耶」被翻译得非常不对，在西方的文辞里，它给予一种感觉说「幻象」意味着「不真实」，这不是！「幻象」意味着没有能力去决定事情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个混乱就是「马耶」。

　　整个世界是一个马耶、是一个混乱，你不能够决定，你对它不能下决定，它总是躲开你，总是在改变，总是在转变成另外的某种东西，它是一个想象的东西，一个类似梦的东西，这个技巧所顾虑到的就是这个哲学。「幻象」会骗人，或者我们可以说：那个会骗人的是幻象。「颜色会划出界限，即使可分的也是不可分的」在这个幻象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这整个世界就好像彩虹，它们好像有，但其实没有。如果你在很远的地方看，它们是有的；如果你走得比较近一点，它们就消失了；你走得越近，它们就越不存在；如果你走到你看到彩虹的地方，它已经不在那里。

　　整个世界就好像彩虹的颜色，它的确如此，当你离得很远，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希望的；当你走得比较近，希望就消失了；当你达到那个目标，就只有灰烬存在，只是一道死的彩虹，各种颜色都消失了，东西看起来的样子已经不复存在，你觉得它们存在，然而它们是不存在的。

　　「即使可分的也是不可分的。」你的整个数学、你的整个计算系统、你的所有观念、所有哲学，都变成没有用的，如果你试着去了解这个幻象，你的努力将会使你更加混乱，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不确定的，都是一个流动、一个变化的流动，你不可能去决定这个或那个是真的，或是假的，那么将会怎么样呢？如果你采取这个态度，事情将会怎么样呢？如果你真正深入这个态度，说每一样不能决定的东西都是幻象的，你将会自动地、自发性地转告你自己，那么，唯一你能够有一个中心的点，就是你自己的本性，那是确定的。

　　试着去了解这个：我或许会在晚上梦到我变成一只蝴蝶，在那个梦里，我不能够决定这是真的或是假的，早上的时候，我或许会像庄子一样地困惑，事情是不是刚好相反，或许是蝴蝶在做梦，这是两个梦，我们无法比较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但是庄子错过了一样东西——那个做梦的人，他只是想到梦，他只是在比较梦，而错过了那个做梦的人，那个梦见庄子变成一只蝴蝶的人，那个在思考事情或许相反的人，那个在思考说：蝴蝶正在做梦，而他变成了庄子的人。谁是这个观察者，是谁在睡觉，而现在是醒的？对我来讲，你或许是不真实的，你或许是一个梦，但是「我」对我自己不可能是一个梦，因为即使梦要存在的话，也需要一个真正做梦的人，即使是虚假的梦，也需要一个真正做梦的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做梦的人，那么，连一个梦也无法存在，所以，把梦忘掉。这个技巧说：把梦忘掉，整个世界都是幻象，而你不是，所以，不要追逐世界，在那里不可能得到确定，现在，即使科学研究也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科学是确定的，而山卡拉看起来只是一个哲学的头脑，它是富有诗意的。有三个世纪的时间，科学是确定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二十年里面，科学已经变得不确定，现在，最伟大的科学家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对于物质，我们永远不能够确定，每一样东西都再度变得不确定，每一样东西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流动，一个一直在改变的流动，只有外观看起来是确定的，你越深入，每一样东西就变得越不确定、变得越模糊。

　　山卡拉说，而谭崔也一直在说：世界是幻象的。即使在山卡拉出生之前，谭崔就在教导一个技巧，说整个世界是幻象的，所以，将它想成一个梦。如果你能够将它想成一个梦（只要你去想，你就会了解它是一个梦），那么你整个意识的焦点将会转向内在，因为有一股深深的冲动要去找到真理、找到那真实的。

　　如果整个世界是不真实的，那么你在它里面就无所庇护，那么你是在追逐和追随影子，你是在浪费时间、生命和精力，那么你就移向内在，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是。」即使整个世界都是幻象，也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有一个人知道这是幻象。那个知识或许是幻象，那个被知者或许是幻象，但是那个知者不可能是幻象，这是唯一的确定，这是唯一你可以站在它上面的岩石。

　　这个技巧说：注意看世界，它是一个梦、它是幻象，没有一样东西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只是一道彩虹，深入这个感觉，你将会被丢回你自己，当你回到你自己的本性，你就来到一个确定的真理，来到某种不容置疑的、绝对的东西。

　　科学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一定是相对的，只有宗教必然是绝对的，因为它不是在找寻梦，它在找寻那个做梦者、它不是在找寻那个被观察者，而是在找寻那个观察者，那个看的人、那个觉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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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四章　从幻象到真像

1973年2月25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个问题：

　　「记住自己」的练习以什么方式能够改变人的头脑？

　　人没有在他自己里面归于中心。他生下来的时候是归于中心的，但是社会、家庭、教育、文化等都将他推离中心，不论是故意的，或是无意的，他们以一种非常狡猾的方式将他推离中心，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每一个人都变成「古怪的」（ecAcentric）——偏离中心的。这是有原因的，这是为了生存的原因。

　　当一个小孩子被生下来，他必须被强迫接受某些训练，社会不能够让他自由，如果社会让他完全自由，他将会停留在中心——自发性的、跟自己生活、自己生活。他将会像他原来一样，他将会是真实的，那么就不需要去练习任何「记住自己」、不需要去练习任何静心，因为他不会偏离中心，他会停留在跟着自己——归于中心，根入、奠基在他自己的本性上，但是这种事还不可能，因此，静心是医药性的，社会创造出疾病，然后那个疾病必须被治疗。

　　宗教是医药性的，如果一个基于自由的人类社会能够真正被发展出来，那么就不需要宗教，就是因为我们生病，才需要医药，因为我们偏离中心，所以才需要归于中心的方法，如果有一天在地球上能够创造出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个健康是以内在的意义而言的，那么将不会有宗教，但是要创造出这样的社会似乎很困难。

　　小孩子必须接受训练，当你在训练一个小孩子，你是在做什么？你是在强迫一些对他来讲是不自然的东西，你在要求和强求某些东西，那些是他不能够自发性地做的东西，你会惩罚他、你会赏赐他、你会贿赂他，你会做每一件事来使他社会化，将他带离他自然的存在；你会在他的头脑里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从来不存在的，而这个中心将会成长，然后那个自然的中心就会被湮灭而进入无意识。

　　你自然的中心就进入无意识、进入暗处，而你不自然的中心就变成你的意识。事实上，无识和意识之间是没有分隔的，那个分隔是被创造出来的。你是一个意识。这个分隔的出现是因为你自己的中心被压进某个暗处的角落，即使你也没有跟它接触，社会不让你跟它接触，你自己也变成不知道你有一个中心。社会、文化、家庭教你怎么样去生活，你就怎么样去生活。

　　你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要过这种虚假的生活需要一个虚假的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你的自我，就是你有意识的头脑，那就是为什么，不论你做什么，你都永远不会感到喜乐，因为只有真实的中心能够发生、只有真实的中心能够爆发、能够达到喜乐可能的顶点和最佳状态。那个虚假的中心是一个影子的游戏，你可以跟它玩一玩，你可以用它来希望，但是到了最后，除了挫折以外，你不会得到其它的结果，带着一个虚假的焦虑，事情一定会如此。

　　就某一方面而言，每一样东西都在强迫你不要成为你自己，光说这是错的，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因为社会有它自己的需要。当一个小孩被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只动物——自发性的、归于中心的、奠基于自己的本性，但他是那么独立，他无法成为一个组织的一部分，他是扰乱的，他必须被强迫、被教养、被改变，在这个教养当中，他必须被推离中心。

　　我们生活在周围的部分，我们只生活在社会允许我们的程度，我们的自由是虚假的，因为那个游戏规则，那个社会游戏的规则是那么深刻地固定，你或许会觉得你是在选择这个或那个，但是你并没有在选择，那个选择来自你被教养的头脑，而这种事会以一种机械式的方式继续着。

　　我想起一个男人，在一生当中，他跟八个女人结过婚。他跟一个女人结婚，然后离婚，然后再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非常谨慎地、非常非常小心，为的是不要再掉进旧有的陷阱，他用尽各种方法算计，他认为现在这个女人将会跟第一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几天之内，甚至蜜月期都还没有结束，那个新的女人就开始证明她自己只是跟旧的那个、跟第一个一样，在六个月之内，那个婚姻又再度破碎，他再度跟第三个女人结婚，这一次他又更加谨慎，但是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他跟八个女人结过婚，但是每一次那个女人都被证明是跟旧的那个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他是那么小心谨慎地选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选择的人是无意识的，他无法改变那个选择的人，那个选择的人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选择也将会一样，那个选择的人是无意识地在运作。

　　你继续做这个、做那个，你继续改变外在的东西，但是你仍然维持一样，你仍然维持偏离中心，不论你做什么，不论它所显示出来的是如何地不同，最终它也将被证明是一样的，那个结果永远都是相同的、那个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

　　每当你感觉到你在选择、感觉到你是自由的，你还是不自由，你还是没有在选择，那个选择也是一件机械式的事情，科学家说——特别是生物学家说，头脑会被印下某种模式，而那种被印下模式是发生在很早年的时候，出生之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是被印下模式的时候，之后事情就被固定在头脑里，然后你就继续做同样模式的事，你继续机械式地重复，你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移动。

　　小孩子被强迫偏离中心，他必须接受训练、必须学习服从，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赋予服从那么多价值，而服从摧毁了每一个人，因为服从意味着现在你不是中心，别人才是中心，你只是去跟随他。

　　为了要生存，教育是一个必要，但是我们把这个生存的需要当作服从的借口，我们强迫每一个人服从，它意味着什么？要服从谁？总是有某一个其它人——父亲、母亲，有某一个其它人存在，而你必须去服从他，为什么要那么坚持服从？因为当你父亲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也被迫服从；当你母亲是小孩子的时候，她也被迫服从；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中心，现在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对他们的小孩子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些小孩子也将会对他们的下一代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在进行。

　　自由被扼杀了，随着自由的被扼杀，你也丧失了你的中心，并不是那个中心被摧毁，当你还活着，它是无法被摧毁的，如果它被摧毁了，那也很好，你就能够更自在地跟你自己在一起，如果你是完全虚假的，而没有真实的中心隐藏在你里面，你一定会很自在，一定不会有冲突、不会有焦虑、不会有争斗。冲突的产生是因为那真实的还停留在那里，它停留在中心，而不真实的中心只是在周围的部分被创造出来，在这两个中心之间，有一个经常的争斗、经常的焦虑和紧张被创造出来，这个必须被改变，而这个改变只有一个方式：虚假的必须消失，而真实的必须被赋予地位，你必须重新奠基于你的中心、奠基于你的本性，否则你将会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

　　虚假的能够消失，但是真实的不能消失，除非你过世。当你还活着，那个真实的将会在那里，社会只能够做一件事：它可以将它压下去，它可以创造出一个障碍物，好让你甚至变得对它无意识，你能够回忆人生当中的那一个片刻你是自发性的吗？你能够回忆人生的那一个片刻你是生活在当下那个片刻，你是自己在生活，而不是跟随着另外一个人吗？

　　我在读一个诗人的回忆录，他的父亲过世了，尸体放在棺材里，那个诗人、那个儿子在哭泣，突然间，他吻了他父亲尸体的额头，然后说：「既然你死了，我就能够这样做，我一直想吻你的额头，但是当你活着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我很怕你。」

　　你只能够吻一个死了的父亲，而即使活的父亲让你吻，那个吻也将会是虚假的，它不能够是自发性的，一个年轻的男孩甚至不能够自发性地吻他的母亲，因为性的恐惧一直都在那里，即使跟母亲，身体也不能够太密切接触，总是有恐惧和虚假，没有自由、没有自发性，而真正的中心唯有当你是自发性的，而且是自由的，它才能够运作。

　　现在你就能够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记住自己'的练习以什么方式能够改变人的头脑？」它将会使你重新奠基于你自己的中心，它将会使你再度根入你自己的中心。借着记住自己，你就忘掉除了你自己以外的每一样东西，社会、你周遭的疯狂世界、家庭以及各种关系，每一样东西你都忘记，而只记住「你是」。

　　这个「记住」并不是社会所给你的，这个「记住自己」将会使你从所有周围的东西抽离，如果你能够记住，你将会转回你自己的本性、转回你自己的中心，自我将会只是在周围，但是如此一来你将能够去看它，就好像你在看任何其它东西，你能够去观察它，一旦你变得能够观察你的自我、观察你虚假的中心，你将永远不会再虚假。

　　你或许还需要你虚假的中心，因为你生活在虚假的社会里，但是如此一来，你将能够用它，而你不会与它认同，现在它将只是工具性的，你会靠你的中心来生活，你会生活在你的中心，你将能够使用那虚假的作为社会的方便和习惯，但是你不会与它认同，现在你知道你能够是自发性的，你知道你是自由的，「记住自己」能够改变你，因为它给你机会，使你再度成为你自己，而成为自己就是最终的、成为自己就是绝对的。

　　一切可能性以及一切潜力的顶点就是「那神圣的」，或者你要怎么称呼它都可以，神并不是在过去的某一个地方，它是你的未来，你已经听过人家一再一再地说：神就是父亲，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它将是你的儿子，不是父亲，因为它将由你发展出来，所以我说：「神——儿子」因为父亲是在过去，而儿子是在未来。

　　你能够变成神圣的，神性能够由你生出来，如果你成为真实的你自己，你已经踏出了最基本的一步，你已经在走向神性、走向完全的自由。作为一个奴隶，你无法走到那里；作为一个奴隶、作为一个虚假的人，没有路会引导你朝向「那神圣的」、朝向那最终的可能性、朝向你存在最终的开花。首先你必须归于你自己的中心，「记住自己」能够有所帮助，而唯有记住自己能够有所帮助，其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你，带着一个虚假的中心将不会有成长，只有累积，记住累积和成长之间的差别。带着虚假的中心，你能够累积，你能够累积财富、你能够累积知识、你能够累积任何东西，而没有成长，成长只发生在真实的中心，成长不是一个累积，你不会被成长所重负，但是累积是一个重担。

　　你能够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事实上却什么都不知道，你能够知道很多关于爱的事，但是却不知道爱，那么，它就是一个累积，如果你知道爱，那么，它就是成长，你可以用虚假的中心去知道很多关于爱的事，但是你只能够用真实的中心来爱，真正的中心会成熟，而那个假的只能够变得越来越大而没有任何成长、没有任何成熟，那虚假的只是癌性的成长、只是累积，就好像疾病一样，它使你背负一个重担。

　　但是你能够做一件事，你能够完全改变你的焦点，你的眼睛能够从那个虚假的转移到那真实的。这就是「记住自己」的意义：不论你在做什么，你都要记住你自己，记住「你是」，不要忘记它，那个记住将会给予任何你正在做的事一个可靠的实体。如果你正在爱，首先要记住「你是」，否则你将会从那个虚假的中心来爱，从那个虚假的中心，你只能够假装，你无法爱，如果你在祈祷，首先记住你是（你存在），否则那个祈祷将会没有意义，只是一个欺骗而已；你不是在欺骗其它任何人，你是在欺骗你自己。

　　首先记住你是，而这个记住「我是」必须变成很基本的，就好像一个影子跟随着你，然后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它也会进入，而你会记住。如果你能够整天都记住，渐渐地，它甚至会进入你的梦、进入你的睡眠，而你将会知道说「我是」。

　　当有一天，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你也能够知道你是，你就已经奠基于你的中心，现在，那虚假的就没有了，它对你来讲就不是一个重担，现在你就能够使用它，它是工具性的，你不是它的奴隶，你变成了主人。

　　克里虚纳曾经在《吉踏经》（Gita）里面说：当每一个人都在睡觉，瑜珈行者并没有在睡觉，他是醒的，它的意思不是说瑜珈行者可以不要睡觉而过活，因为睡觉是生物性的需要、是身体的需要，它的意义是说「我是」，它的意义是说甚至在他睡觉的时候，他都能够记住「他是」。睡觉只是在周围，而在中心，那个「记住」就在那里。

　　瑜珈行者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能够记住，而你甚至在醒着的时候也没有记住你自己。你在街上走路，但是你并没有记住「你是」，试试看，你将会感觉到某种品质的改变：试着去记住「你是」，突然间有一个新的轻飘飘会来到你身上，那个厚重消失了，你变成没有重量的，你被丢出虚假的中心，而再度回到真实的中心，但那是困难而且费力的，因为我们是如此地奠基于那虚假的，因此它将需要时间，但是如果记住自己对你而言没有变成不需要努力的，那么，蜕变是不可能的。你要开始记住你自己，否则蜕变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

　　昨天晚上你说一个人应该总是看生命正向的层面，而不应该着重在那负向的，这不是一种选择吗？这不是违背了面对全部真实的存在——那是的——吗？

　　它是一个选择，但是一个负向的人不能够跳到不选择，如果他能够这样做，那很好，但那是不可能的，从负向不可能跳到无选择，因为负向的头脑意味着你只能够看到丑陋的一面，你只能够看到死亡，你只能够看到不幸，你不能够看到人生里面任何正向的元素，记住，要放掉悲惨是很困难的。

　　当我这样说，它或许会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要从悲惨当中去跳是很困难的，从快乐当中去跳比较容易，当你快乐的时候，去跳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快乐会产生勇气；有了快乐，一个较高的喜乐的可能性就会打开；有了快乐，整个世界都会看起来好像一个家。带着悲惨，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地狱而没有希望，每一样东西都是无望的，那么你就不可能去跳。在悲惨当中，一个人会变成懦夫，一个人会执着于悲惨，因为这个悲惨至少是为你所知的。

　　当不快乐的时候，你不能够冒险，冒险需要一些微妙的快乐在你里面，那么你就能够离开那为你所知的。你那么快乐，所以你并不害怕那未知的，快乐对你来讲已经变成如此深刻的一个现象，因此你知道，不管你到哪里，你都将会快乐，带着正向的头脑，你知道没有地狱，不管你在哪里都将会是天堂，你能够进入那未知的，因为你知道天堂就在你里面移动。

　　你听说过上天堂或下地狱之类的事，这是荒谬的，没有人进入天堂，也没有人进入地狱，你自己携带着你自己的地狱或天堂，不管你进入什么地方，你都带着你的地狱或天堂进入，天堂和地狱并不是门，它们是重担，你随身携带着它们。

　　唯有带着一颗跳舞的心——快乐的、喜乐的、正向的，你才能够跳进那没有地图的领域，那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无法从那负向的变成无选择的。你执着于你的悲惨，它是为你所知的，你已经熟识了它，你与它关联。保持跟已知的悲惨在一起，比跟未知的在一起还来得好，至少你已经习惯于它，你已经知道它的方式，你已经创造出某种防卫机构——一个围绕着你的装甲，它使你在悲惨之中还能够保持安全。一个未知的悲惨将需要你去创造出新的防卫机构，跟已知的悲惨在一起总比跟未知的悲惨在一起来得好。

　　有了快乐，情形就会变得完全相反，有了快乐，一个人会想要进入未知的快乐，因为那已知的已经变得无聊，你从来不会对已知的悲惨感到无聊，你会享受它，注意看人们在谈论他们的悲惨，他们在享受它，他们夸大他们的悲惨，他们有一个微妙的快乐。

　　带着快乐，你会感到无聊，你能够进入那未知的，那未知的在诱惑，对于那未知的，无选择是一个门道，一个人就是必须这样去进行：从负向到正向，从正向到无选择。首先，使你的头脑变成正向的，从地狱进入天堂，从天堂，你能够进入莫克夏（Moksha）——进入「那最终的」，那最终的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从悲惨进入喜乐，唯有如此，你才能够进入那超越的，它超出这两者之外，那就是为什么经文说，要先改变你的头脑，使它从负向变成正向，而这只是焦点的改变。生命是两者，或两者都不是，它是两者，或两者都不是！它依你而定，或是依你如何去看它而定，你可以用负向的头脑来看它，那么，它看起来就像地狱，其实，它不是地狱！它只是你的解释。

　　改变你的展望，正向地看，有神论者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不因为一个人相信神或不相信神而称他为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如果一个人的态度是正向的，我就称他为有神论者；如果一个人的态度是负向的，我就称他为无神论者，问题不在于他对神说「不」，问题在于他对生命说「不」。有神论者是一个说「是」的人，而他一直都从「是」的头脑来看，那么每一样东西就都完全改观。

　　如果一个具有负向头脑的人来到一座玫瑰花园，有很多玫瑰在那里，但他将只是去计算那些荆棘。对于负向的头脑来讲，第一样东西就是荆棘，只有荆棘是有意义的，花朵是幻象的，只有荆棘是真实的，他将会计算，当然，每一朵花都有一千个荆棘存在，一旦他计算了一千个荆棘，他就不能够相信一朵花，他会说这一朵花只是幻象，一朵这么漂亮的花怎么可能跟这么丑的荆棘、这么粗暴的荆棘一起存在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无法令人相信的，而即使它存在，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一千个荆棘被计算了，因此那朵花就消失了。

　　一个正向的头脑会由玫瑰开始，由花开始，一旦你跟玫瑰有了深层的沟通，一旦你知道了它的美、它的生命以及它那非尘世的开花，那些荆棘就消失了。对一个知道玫瑰之美的人、一个知道玫瑰最高可能性的人、一个深入看它的人来讲，甚至荆棘看起来也不像荆棘；充满了玫瑰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有了它，荆棘看起来就像对花的保护，它们不是敌人，它们看起来就像花的一部分。

　　现在这个头脑将会知道：这朵花的发生需要这些荆棘，它们具有保护作用，因为有了这些荆棘，这朵花才能够发生。这个正向的头脑将甚至会对荆棘觉得感激，如果这种方式加深，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到那时候，荆棘会变成花朵。用第一种方式的话，那朵花就消失了，或者那朵花甚至会变成荆棘。唯有带着一个正向的头脑，你才能够达到一个不紧张的头脑状态，带着一个负向的头脑，你将会保持紧张，因为有那么多悲惨在你的周围，如此一个负向的、擅自妄想的头脑会继续显露出悲惨加上悲惨、地狱加上地狱。

　　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真正有名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做山渣亚﹒味雷提普塔（SanjayaVilethiputta），他是一个绝对负向的思想家，佛陀想到七个地狱；有人跑去山渣亚﹒味雷提普塔那里告诉他说，佛陀说有七个地狱，山渣亚﹒味雷提普塔说：「去告诉你的佛陀说他什么都不懂，有七百个地狱，他什么都不懂！只有七个？有七百个地狱，我已经全部都数过了。」

　　如果你有一个负向的头脑，甚至七百个也不算多，你将会找到更多，它是无止境的。正向的头脑能够不紧张，实际上，如果你是正向的，你怎么可能紧张，而如果你是负向的，你怎么可能不紧张？带着负向的头脑不可能跟静心有所结合，负向的头脑是反静心的，它不能够静心，一只蚊子就足够摧毁所有的静心，带着一个负向的头脑，要达到镇定、静止、宁静的门就关闭了，负向的头脑会自我延续悲惨，它怎么能够跳到无选择？克利虚纳姆提（J．Krishnamurti）继续在谈论无选择，而那些听众是负向的，他们倾听，但是他们从来不能够了解，当他们不了解，克利虚纳姆提就觉得困扰，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正向的头脑能够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一个正向的头脑不需要到任何地方去，不需要去任何克利虚那姆提那里，也不需要去任何奥修那里，哪里都不用去，只有负向的头脑才会去找寻老师或师父。

　　对一个负向的头脑谈论无选择，谈论超越二分性，谈论生活在负向和正向两者里面是无意义的，并不是说它不真实，它是真实的，但它是无意义的。那个听者必须被考虑进去，他比那个在讲的人更重要。就我所看到的，你是负向的，首先你需要改变成正向的，你必须从说「不」变成说「是」，你必须以「是」的态度来看生活，带着一个「是」的态度，这个地球就完全改观了，唯有当你达到一个正向的态度，你才能够跳到无选择，而那将会很容易，非常容易！

　　悲惨不能够被抛弃，它是困难的，你执着于它，唯有快乐能够被抛弃，因为你知道，当你抛弃那负向的，你就得到那正向的和一个正向的快乐。你抛弃了那负向的，而你得到快乐，只要借着抛弃那负向的，你就能够达到快乐，如果现在你抛弃这个快乐，同时抛弃这个正向的头脑，你就打开了到达「那无限的」的门，但是你必须首先有正向的感觉，唯有如此，你才能够跳。

第三个问题：

　　在昨天最后的技巧当中，你解释说在这个「马耶」的世界里，追求者内在的意识对他来讲是唯一真实的中心，以此为参考，请你解释宗师（Guru）的角色在这个马耶世界里的意义。

　　马耶（幻象）的世界对你来讲并不是马耶的世界，它是非常真实的，而宗师的角色是要显示给你知道说它是不真实的。它对你来讲很真实，所以，你怎么能够认为它不真实呢？唯有当你瞥见过那真实的，你才能够想到不真实，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够比较。世界对你来讲不是马耶，你听说过，你读过说这个世界是马耶，而你或许就像鹦鹉一样地记住它，所以你也称这个世界为幻象，有一个称这个世界为幻象的人每天来我这里，他说：「我的头脑非常困扰，我非常紧张，所以，告诉我要如何达到内心的安宁？」而这个世界是「幻象」，如果这个世界是幻象，你的头脑怎么会紧张？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幻象，这个世界就消失了，而它所有的悲惨也都会跟着这个世界消失，但是头脑仍然存在。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幻象的！

　　早上的时候，当睡觉消失，梦也跟着一起消失，这个时候你会担心梦吗？你会担心说你在梦中生病，甚至死亡吗？当梦正在进行的时候，你是担心的，你是不舒服的，你在找医生求药方，但是到了早上，当你不再睡觉，而梦已经消失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了，现在你知道它是一个梦，而你并没有生病，如果有人来到我这里说：「我知道我生病是一个梦，但是现在请你告诉我：我要去哪里拿药来医那个病？」它显示了什么？它显示说他仍然在睡觉，它显示说他仍然在做梦，梦仍然存在。

　　在印度，说「这整个世界是幻象」这个类似鹦鹉的说词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但是它停留在那个虚假的中心，它不是一个成长。我们听过《优婆尼沙经》、《吠陀经》和一些圣贤一直说了好几个世纪，说这个世界是幻象，他们很强烈地宣传那个概念，以致于那些睡觉和做梦的人都以为他们是清醒的，整个世界都在睡觉，但是他们的悲惨显示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们极度的痛苦显示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宗师的角色就是要让你瞥见那真实的，它不是一个教导，而是一个唤醒，宗师不是一个老师，宗师是一个唤醒者，他不给你的教条，如果他给你教条，他是个哲学家，如果他谈论关于这个世界，说它是幻象的，而且争论和证明说这个世界是幻象的，如果他讨论、辩论，如果他在智性方面给你教条，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宗师，他就不是一个师父，他或许是一个老师，一个特定教条的老师，但他不是一个师父、不是一个宗师。

　　一个宗师并不是一个教条的给予者，他是一个方法的给予者，他给你一些能够帮助你走出你的睡觉的方法，那就是为什么宗师总是一个打扰你的梦的人。跟一个宗师生活在一起是不容易的，跟一个老师生活在一起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从来不会打扰你，相反地，他会继续增加你知识的累积，他会帮助你更成为一个自我主义者，他会使你更博学多闻，你的自我会更满足，现在你知道得更多，你能够争论更多，你能够教你自己。但是宗师永远都是一个打扰的人，他会打扰你的梦和你的睡觉，而你或许在做一个非常美的梦，你或许在做一个旅行、一个很美的旅行，但是他会打扰它，而你会生气。

　　宗师总是处于由弟子而来的危险之中，任何片刻他们都可能杀死他，因为他会打扰，他的工作就是那样，就你现在这样，他不能够帮助你去成为你自己，因为你是虚假的，他必须摧毁你虚假的认同，而那是痛苦的，那就是为什么——除非有非常深的爱——那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一个非常深的亲密是需要的，否则将会有恨，所以一个宗师不能够让你接近他，除非你已经臣服，否则你将会成为一个敌人，唯有当你完全臣服，宗师才能够运作，因为那是一个灵性的外科手术。

　　基于需要，弟子将会有很多受苦，如果他没有跟宗师处于一种深深的亲密之中，那是不可能的，他将不会准备好去受那么多苦；他是要来找寻喜乐的，而宗师却给他痛苦；他是要来感觉幸福的，而宗师却替他创造出一个地狱。开始的时候，地狱将会在那里，因为你的想象会被粉碎、你的期望会被粉碎。任何你已经知道的，你都必须丢掉它，不论你是怎么样，他都将会摧毁它，事实上，你是在经历死亡。

　　在古时候的印度，我们说大师或宗师是一个死，他的确是！除非你完全信任他，否则这个外科手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将会有受苦，你身心的极度痛苦将会浮现，所有你所压抑的地狱都将会被显露出来，而唯有当你相信，唯有当你对他有很深的信心和信任，你才能够与他在一起，否则你将会逃走，因为他彻底打扰你。

　　所以，记住，宗师的工作是，他的角色是去使你觉知到你的虚假，而由于你虚假的中心，你的世界就变成虚假的。世界并非真正是幻象的，它不是马耶，它之所以是马耶是因为你的眼睛是幻象的，你的眼睛充满梦，你到处投射你的梦，而真实的存在就被虚假化了。当你的眼睛是真实的，这个同样的世界将会变成真实的，当那个虚假的中心破碎了，而你再度根入你真实的中心、根入你的本性，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涅盘。

　　禅学大师一直继续在说这个世界是涅盘，这个世界是莫克夏（解放），问题只是在于你的眼光。带着虚假的眼光，每一样东西都被虚假化了，带着真实的眼光，每一样东西都是真实的，你虚假的实体在你的周围创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不要认为你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无法如此！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有多少种头脑就有多少种世界，因为每一个头脑都创造出它自己的世界、它自己的环境，即使你们住在同一个家庭里，丈夫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而太太也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每天都互相碰撞，它们从来不相会，它们相撞——相会是不可能的。

　　带着头脑不可能有相会，只有碰撞和冲突，当头脑不存在，就可能有相会。太太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生活在她自己的期望里，先生对她来讲并不是真正的先生，他只是她自己的想象；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真正的太太并不是他的太太，他有一个太太的想象。每当这个太太达不到他的想象，就有一个奋斗、冲突、愤怒和恨，他喜爱他自己想象中的太太，而太太喜爱她自己想象中的先生，这两者都是幻象的，它们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太太在那里，真正的先生也在那里，但是他们不能够相会，因为在这两个真实的人之间有着不真实的太太和不真实的先生，他们一直都在那里，他们不让真实的人相会。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在他自己的梦、期望和投射里，有多少个头脑就有多少个世界，那些世界是幻象的、是马耶。当你不真实的中心消失，整个世界就改观了，那么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那么，你首度地就东西本然的样子来看它，那么就没有悲惨，因为期望会随着幻象而消失。带着真实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悲惨，那么一个人就会感觉：「它是如此！事实就是事实！」唯有带着虚构的东西才会有问题，虚构之物永远不让你知道事实，这些头脑的虚构之物就是马耶。

　　宗师的角色就是去粉碎这些虚构之物，好让你可以看到事实，而事实也可以进入你，那个事实就是真理，一旦你知道了那个「事实」，即使宗师也会变得不一样。如果现在你去到一个宗师那里，你是带着你自己对他的想象而去。有一个人来到我这里，他带着他自己对我的想象而来，然后，如果我没有按照他的想象，他就觉得很难过，但是我怎么能够按照他的想象呢？如果我试着去按照每一个人的想象，我将会弄得一团糟，每一个弟子都认为我应该按照这样或那样。他有他自己对宗师的概念，如果我没有满足他的观念，他就感到挫折，但是事情本来就是会这样，一个弟子带着一个头脑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必须改变他的头脑、摧毁他的头脑。他带着一个头脑来，而他用他的头脑来看我。

　　我去到一个人家，那个家庭是信奉耆那教的，所以他们在晚上不吃东西，那个家庭的老人——祖父——非常喜欢我的书，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爱书是容易的，书是死的东西。他来会见我，他已经很老了，对他来讲，甚至要走出他自己的房间都很困难，他已经九十二岁，而他来会见我，我告诉他，我要到他的房间去，但是他说：「不！我非常尊敬你，所以我要来。」因此他就来了，他非常赞美我。

　　他说：「你就好像一个耆那教的大师，就好像耆那教神话里面地位最高的马哈维亚。」在耆那教里面，最伟大的老师被称为提尔山克（Teerthanker），所以他说：「你就像一个提尔山克。」他一直在赞美我、又赞美我。到了晚上，黑夜降临，屋子里有一个人来说：「现在已经晚了，来吃晚餐。」所以我说：「为了这个老人，我们等一下，让他说完，然后我就来。」那个老人说：「你在说什么？你要在晚上吃东西吗？」我说：「我没有关系。」所以他说：「我要收回我的话，你不是提尔山克，一个不知道在晚上吃东西是最大的罪恶的人，他还知道些什么呢？」

　　如此一来，这个人已经无法跟我有任何会合，不可能！如果我不在晚上吃东西，我是一个提尔山克，一个伟大的师父。我还没有吃，我只是说我会在晚上吃，突然间我就不再是一个提尔山克，那个老人告诉我：「我是来向你学习的，但是现在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我必须教你一些东西。」

　　当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幻象，你的宗师也将是它的一部分，他将会消失，那就是为什么，当弟子醒悟，就没有宗师，这看起来是似非而是的，当弟子真正醒悟，就没有宗师。有一些萨拉哈（Saraha：佛教神秘家）优美的歌曲，每一首歌的结尾都是：「萨拉哈消失了。」他教了一些东西，他给予一些教导，他说：「世界不是，涅盘也不是，不是好，也不是坏，要超越，萨拉哈消失了。」它一直都是一个谜，为什么萨拉哈一直在说：「萨拉哈消失了？」

　　如果你真正达到歌曲中所描述的，达到任何他所说的：「没有好，也没有坏，既不是世界，也不是涅盘」，如果弟子真正能够悟到这个，萨拉哈将会消失，宗师将会在哪里呢？宗师是弟子世界的一部分，等到你醒悟，就没有如宗师和弟子般的实体，他们已经成为一体。当门徒醒悟，他就变成宗师，萨拉哈就消失了，那么宗师就不再在那里，即使宗师也是你梦的一部分，也是属于你幻象的世界，但是因为如此而有很多问题产生。

　　克利虚纳姆提继续在说没有老师，而他是对的，这是最终的真理。当你醒悟，你就是老师，没有其它的老师，但这是最终的真理，在这个发生之前，老师是存在的，因为弟子存在。弟子创造出老师，那是弟子的需要。

　　所以，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碰到一个错误的老师，那是你应得的，所以你才会碰到一个错误的老师。一个错误的学生无法碰到一个正确的老师，你创造你的老师、你的师父。是一个渺小的老师，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那要依你而定，你将会碰到你应得的人，如果你碰到一个错误的人，那是因为你的缘故，你要为它负责任，而不是那个错误的人要负责任。宗师也是你头脑的一部分，它是梦幻世界的一部分，但是除非你醒悟，你将需要某人来打扰你、来帮助你。如果某人给你方法，那么他是一个宗师。如果他只是给你教条、原则、教导，那么他只是一个老师，但是你或许现在需要他。

　　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即使在一个梦里，也有某些东西能够帮助你走出梦境，当你正在掉进睡眠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继续在你的头脑里重复：「每当有一个梦，我的眼睛将会张开。」正当在你掉进睡眠的时候，继续重复这句话，按照这样做三个星期：「每当有一个梦，我的眼睛将会打开，突然间，我将会醒来。」你将会醒来，即使是从一个梦，你也能够借着某种方法而醒来。正当要掉进睡眠的时候，告诉你自己——如果你的名字是南无，说：「南无，早上五点钟醒来。」重复念两次，然后静静地进入睡眠，迟早你将会学到那个窍门。刚好在五点钟，某人将会叫醒你，即使在梦中，即使在睡觉当中，会叫醒你的方法也可以被使用。对于你目前灵性的睡觉，情形也是一样。

　　师父能够给你一些对这个有帮助的方法，然后，每当你正要掉进一个梦里，那些方法将不会让你掉进去，或者每当你已经掉进一个梦里，突然间你将会被唤醒，当这个唤醒对你来讲变成自然，就不需要有宗师，当你已经醒悟，宗师就消失了，但你还是会感激宗师，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你。

　　舍利子是佛陀最伟大的弟子之一，他本身成道、成佛，然后佛陀告诉他：「现在你可以走了，现在我的存在对你来讲已经不需要了，你自己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大师，所以，你可以离开我去帮助别人走出他们的睡觉。」

　　当舍利子离开佛陀的时候，他向佛陀行顶礼，有人问舍利子：「你自己已经成道，为什么还要向佛陀行顶礼？」舍利子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向他行顶礼，但是能够这样是因为他的缘故。」

　　舍利子离开了佛陀，但是早上的时候，不论佛陀在什么地方，他一定会朝向佛陀的方向俯卧，傍晚，他也一定会俯卧。大家都会问：「你在做什么？你在向谁俯卧？」因为佛陀离得很远，在几百里之外。他会回答：「我在向我的师父俯卧，他现在已经消失了，现在我自己是一个宗师，但是在他之前，那是不可能的。它之所以变得可能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即使当老师消失，当宗师消失，弟子将会感到一个深深的感激，将会感到可能的最大的感激。

　　当你在睡觉（灵性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打扰你是有需要的，臣服的意思就是你让某人这样做。如果你说：「好，我让你来打扰我。」那就是臣服的意思，那是一个信任。信任意味着：现在如果这个人引导你朝向悲惨，你也准备好要这样做，你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疑问。不论他引导你到那里，你都信任他。他不会伤害你。如果你不信任，那么就不可能有进步，因为你觉得他会伤害你，你以你自己的想法觉得他会以很多方式来伤害你，而如果你认为：「我要保护我自己。」那么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如果你不信任你的外科医生，你将不会让他使你变得无意识，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你会说：「帮我手术，但是让我保持意识，好让我能够看到你在做什么，我不能够信任你。」

　　你信任你的外科医生，他使你变得无意识，因为在你有意识的状态下，外科手术无法进行，你的意识会干扰。所以，信任是盲目的，它意味着你甚至准备好要变成无意识的、要变成盲目的。不论他引导你去哪里，你都准备好要去跟随他，唯有如此，一个深的、内在的手术才有可能，它不仅是一个身体的、生理的手术，它是心理的。你会感觉到很多痛苦，你会感觉到很多身心极度的痛苦，因为需要有郁积的倾泻，而你必须被丢回你自己的中心，那个中心你已经完全忘记，你必须再度被拉回你的根，那个根你已经离得很远。

　　这是费力而困难的，甚至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一个人准备好要去臣服，他甚至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发生，他依臣服的强度而定。不必要的时间被浪费了，因为宗师必须慢慢进行，慢慢地，好让你准备好去信任更多，他必须做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只是为了要让你产生信任，只是为了要动外科手术，他必须不必要地创造出很多事情，那些事本来是可以不要的，不需要浪费时间和精神在那些事上面，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让你产生信任。

　　我引用萨拉哈的话，萨拉哈是八十四个成道的佛教神秘家之一，萨拉哈告诉那些已经成为大师的弟子们：「要以别人能够信任你们的方式来躬行，我知道现在你们已经不需要道德律，我知道现在你们已经不需要规则，你们已经超越了，你们能够做任何你们喜欢做的，你们能够成为任何你们喜欢的，现在，对你们而言，没有任何系统，也没有任何道德律存在，但是要以弟子们能够信任你们的方式来躬行。」所以，伟大的大师以社会允许的方式来躬行，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以那种方式来躬行，它只是为了要产生别人的信任，否则是不必要的，所以，如果马哈维亚以耆那教教徒所订的模式来躬行，那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内在的必要，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耆那教教徒能够跟随他而变成他的弟子，只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信任。

　　所以每当一个老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躬行，就有很多问题会产生，耶稣以一种新的、不为犹太圈所知的方式来躬行，那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变成了难题。犹太人不能够信任他，他们古时候的大师以不同的方式来躬行，而这个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他并没有遵照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不能够信任他，因此，他们必须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躬行呢？那是因为有印度在它的背后。在他出现在耶路撒冷之前，他有很多年在印度，他在一个佛教的僧院里接受教导，他试着在没有佛教的社会遵循佛教的规则，在犹太人的圈子里，他的行为就好像他生活在佛教的圈子里一样，那产生了整个难题，他被杀害了，由于被误解，他被谋杀了，而原因只是在于：犹太人不能够信任他。

　　一个老师、一个宗师不必要地在他的周围创造出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只是为了要产生信任，但是即使如此也会有问题产生，因为每一个来的人都有他自己的期望：「宗师必须像这个，或是像那个。」

　　臣服意味着你舍弃了你的期望，你让宗师成为他本然的样子，你让他做任何他想要做的，即使带来痛苦，你也准备好要去接受，即使他引导你朝向死亡，你也准备好要去接受，因为到了最后，他将会引导你到一个深的死亡，而唯有在经过了深的死亡之后，才可能重生，唯有当你古老的认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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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五章　观照人生流动影片的技巧

1973年2月26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要不受打扰。

　　这个所谓的宇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变戏法、一个影片的展示，要快乐而且要以这样来看它。

　　喔！所钟爱的，不要注意在欢乐上，也不要注意在痛苦上，而要注意在这两者之间。

　　目标和欲望存在于我里面就好像存在于别人里面一样，所以，接受，让它们被转变。

　　原始的头脑就好像一面镜子，它是纯洁的，它保持纯洁，但是灰尘可能堆积在它上面。那个纯洁不会丧失，灰尘无法摧毁那个纯洁，但是那个纯洁可能被覆盖起来，这是一般头脑的情况——被灰尘所覆盖，隐藏在灰尘后面的那个原始头脑仍然保持纯洁，它不会变成不纯洁，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它可能变得不纯洁，那么就没有办法再度得到那个纯洁，它本身是纯洁的，只是被灰尘所覆盖。

　　我们的头脑是原始的头脑加上灰尘，是佛的头脑加上灰尘，是神圣的头脑加上灰尘，一旦你知道如何移去它的覆盖，如何从灰尘当中来恢复它，你就已经知道了所有值得知道的，你就已经达成了那所有值得达成的，所有这些技巧所顾虑的都是如何解放你的头脑，使免于每天一定会堆积的灰尘，灰尘是自然的，就好像一个旅行者走过很多很多路，累积了很多灰尘，有很多很多世，你都是一个旅行者，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累积了很多灰尘。

　　在我们进入这些技巧之前，有很多要点必须被了解，其中之一就是，在朝向内在转变的态度上，东方和西方基本上是不同的，基督教认为罪恶已经发生在人的存在本身，而东方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在人的本身，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发生在人的存在本身，人的存在保持绝对纯洁、没有罪恶，所以，在东方，人不被谴责，他并不是某种被降级的东西，相反地，他保持了一直都是如此的那种神圣，而灰尘聚集是自然的，灰尘一定会聚集，所以，没有罪恶，只有错误的认同。

　　我们变得跟头脑认同、跟灰尘认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记忆都是灰尘，任何你所知道的、任何你所经验的、任何你的过去，都是灰尘，重新恢复原始的头脑意味着重新恢复纯洁，没有经验、没有记忆、没有过去。

　　整个过去都是灰尘，但我们跟过去认同，而没有跟一直都是现在的意识认同，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任何你所知道的总是属于过去，而你是在现在，在此时此地，你所有的知识都是灰尘，「知道」是你的纯洁，「知识」是灰尘。去知道的能力、去知道的能量，这是你原始的本性，你在那个知道上累积了知识，那个知识就像灰尘。此时此地，当下这个片刻，你是绝对纯洁的，但是你不与这个纯洁认同，而与过去、与累积的过去认同，所以，所有的静心技巧基本上都是把你自己从过去移开的方法，都是让你自己投入此地的方法。

　　佛陀在找寻如何恢复这个意识的纯洁，如何从过去解放出来，因为除非你从过去解放出来，你将停留在枷锁之中，你将会是一个奴隶。过去重压在你身上，因为「过去」，所以现在从来不被知道，过去是为你所知的，现在是一个极短的片刻，因为「过去」，所以你一直错过它，因为过去，你继续投射到未来，过去被投射到未来，而两者都是假的，过去已经不在了，未来尚未存在，两者都不存在，而「那个是的」隐藏在这两个「不是的」之间。

　　佛陀在追寻，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老师，他做了很多追寻，他去到很多老师那里，去到所有知名的老师那里，他就教他们，他让他们在他身上运作，他充分合作，他以很多方式来规范他自己，但是他并不满足，而他的困难是：那些老师都兴趣于未来、兴趣于某种死后的解放状态、兴趣于某种生命结束之后的解放状态。他们兴趣于某种神、某种涅盘、某种莫克夏、某种解放状态、某个未来的地方，而佛陀兴趣于此时此地，所以事实上他们没有会合，他告诉每一个老师说：「我兴趣于此时此地，兴趣于如何成为全然的、完整的、纯粹的此时此地。」而他们会说：「使用「这个方法」，做「这个」，而如果你做对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未来的某一生、在未来的某一个状态，你将会达成。」

　　他或迟或早地离开了每一位老师，然后他自己去尝试，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一旦你知道了它，它是非常简单而明显的，但是当你不知道，它就非常费力，而且非常困难，它似乎不可能。他只做一件事：他停留在当下的片刻，他忘了他的过去，也忘了他的未来，他说：「我将要在此时此地，我将只是存在。」如果你能够存在，即使只是一个单一的片刻，你就已经知道了那个滋味，知道了你纯粹意识的滋味，一旦你尝过了那个滋味，你将永远不可能忘掉它，然后，那个滋味、那个味道将会跟着你，那个味道将会变成一个蜕变。

　　有很多方法可以使你脱掉你的过去，使你丢弃灰尘而洞察你自己头脑的镜子。所有这些技巧都以不同的方式，但每一个技巧都需要一个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必须记住。这些技巧并不是机械式的，因为它们是要揭开意识，它们不是机械式的东西，你可以机械式地使用这些技巧，如果你以机械式的技巧来使用它们，你或许会得到某种头脑的静止，但你将不会是原始的纯真，你或许会得到某种宁静，但是那个宁静是制造出来的，那也是属于头脑的灰尘部分，而不是属于原来的层面。不要机械式地使用它们，一个深刻的理解是需要的，有了理解，它们才能够有助于揭开你的本性。

　　第一个技巧：

　　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要不受打扰。

　　「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要不受打扰。」当欲望抓住你，你就受打扰，当然，那是自然的，欲望抓住你，然后你的头脑就开始摇晃，然后就有很多微波在表面上继续动，欲望将你拉进未来的某一个地方，过去也将你推进未来的某一个地方，你就受打扰了，你就不能够安然，因为欲望存在，所以你就不安然（dis-ease：生病）。

　　这段经文：「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要不受打扰。」但是要如何才能不受打扰？欲望意味着扰乱，所以，要如何才能不受打扰？而且是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你将必须做某些实验，唯有如此，你才能够了解它意味着什么。你在愤怒，愤怒抓住了你，你暂时是疯狂的、被缠住的，你已经失去了一般的知觉，突然间，要记住不被打扰，就好像你在脱衣服，在内在，你变成赤裸裸的，免于愤怒而变成赤裸裸的、不穿衣服的，愤怒仍然会在那里，但是在你里面有一个点，那个点是不受打扰的。

　　你会知道愤怒在周围，就好像发烧一样，它在那里，周围的部分是摇晃的，周围是受到打扰的，但是你能够注意看着他，如果你能够注意看着它，你将不会受打扰。变成对它的一个观照，你将不会受打扰，这个不受打扰的点就是你原始的头脑。原始的头脑不会被打扰，它从来不被打扰，但是你从来没有注意看它，当愤怒来临，你变得与愤怒认同，你忘了愤怒是某种异于你的东西，你变成与它合而为一，你开始透过它来行动，你开始透过它来做一些事。

　　有两件事可以做，在愤怒当中，你将会以暴力对某人、对你愤怒的目标，然后人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目标，愤怒只是存在于你和别人之间。我在这里，愤怒在那里，你在那里，你是我愤怒的目标，我可以从愤怒步入两个层面，或者我能够走到你那里，那么你就变成我意识的中心，变成我愤怒的目标，那么我的头脑就变成集中在你身上，集中在那个侮辱我的人身上，这就是你能够从愤怒走出的第一个方式。有另外一个方式：你可以走到你自己身上，你不走到那个你感觉引起愤怒的人，你走到那个感觉愤怒的人，你走到主体而不走到客体。

　　在一般情况下，你都一直到客体，如果你走到客体，你头脑的灰尘部分就受到打扰，然后你将会感觉「我」受到打扰。如果你向内移，移到你自己本性的中心，你将能够观照那个灰尘的部分，你将能够看到那个头脑灰尘的部分受到打扰，但是「我不受打扰」，你可以用任何欲望、任何打扰，来试验这个。

　　一个性的欲望来到你的头脑，你的整个身体都被它所占据，你可以移到那个性的目标、移到你欲望的目标，那个目标或许在，或许不在，你也能够移到想象的目标，但是如此一来，你将会越来越受打扰。你越偏离你的中心，你就越受打扰，真的，偏离的距离总是和所受的打扰成正比，你离中心离得越远，你就越受打扰，你越靠近中心，你就越少受打扰，如果你停留在中心，就没有打扰。

　　在一个台风里，有一个中心是不受打扰的——在一个愤怒的台风里、性的台风里、任何欲望的台风里，就在中心的部分，没有台风，而如果没有一个宁静的中心，台风是无法存在的。如果在你里面没有某种超越愤怒的东西，愤怒是无法存在的。

　　记住：如果没有相反之物，任何东西部无法存在，相反之物的存在是需要的，如果没有相反之物的存在，它就不可能存在，如果在你里面没有不动的中心，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移动，如果在你里面没有不受打扰的中心，那么就没有打扰能够发生在你身上，分析它，而且观察它，如果在你里面没有绝对不受打扰的中心，你怎么能够感觉到你受打扰？你需要一个比较，你需要两个点来比较。

　　比方说一个人生病，他感觉生病是因为在他里面的某一地方、某一个点、某一个中心，有绝对的健康存在着，所以他能够比较。你说你的头在痛，你怎么知道这个头痛？如果你就是头痛，你是无法知道它的，你一定是某一个其它的人、其它的东西，或是那个观察者、那个观照，而他能够说：「我的头在痛。」

　　这个痛只能够被某种不是这个痛的东西所感觉到，如果你生病、发烧，你能够感觉到，因为你不是那个发烧，那个发烧无法感觉说有一个发烧，某一个超出它的人是需要的，一个两极性是需要的。当你处于愤怒之中，如果你感觉你在愤怒，它意味着有一个点存在你里面，它仍然是不受打扰的，它能够成为一个观照，或许你没有注意看那个点，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许你没有看到你自己在那个点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它还是存在，它永远都以原始的纯净存在着。

　　这段经文说：「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要不受打扰。」你能够做什么呢？这个技巧不是赞成压抑，这个技巧不是在说，当处于愤怒之中，要压抑它而保持不受打扰，不！如果你压抑，你将会创造出更多的扰乱，如果愤怒在那里，而去压抑的努力也存在，扰乱将会加倍。当愤怒产生，关起你的门，静心冥想那个愤怒，让那个愤怒存在，你保持不受打扰，但不要压抑它，压抑是容易的，表现也是容易的，这两种我们都会做，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就表现，如果它是方便的，而且对你不会有危险，我们就表现，如果你能够伤害别人，而别人不能伤害你，你就会表现愤怒，如果它是危险的，如果别人能够伤害你更多，如果你的老板，或是任何你对他生气的人比你更强，你就压抑它。表现和压抑都是容易的，而观照是困难的，观照是两者都不是，它既不是压抑，也不是表现。它不是表现，因为你不是将它表现给愤怒的目标，它也不是压抑，你让它表现出来，表现在真空中，你静心冥想它。

　　站在镜子前面表现你的愤怒，而成为它的一个观照，你是单独的，所以你能够静心冥想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但是是在一个真空当中做，如果你想要打某人，那么你就打天空；如果你要生气，你就生气；如果你想要尖叫，你就尖叫；但是单独地做它。记住你自己，你是看着这一切、这一切梦的一个点，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心理剧，你可以笑，它对你来讲将会成为一个深深的郁积之倾泻，之后你将会感觉到从它解放出来，不仅从它解放出来，你将会透过它而得到某些东西，你将会变成熟，成长将会来到你身上，如此一来，你将会知道，即使当你处于愤怒之中，在你里面也有一个不受打扰的中心，现在试着越来越揭开这个中心，处于欲望之中时更容易去揭开它。

　　那就是为什么谭崔并不反对欲望，它说：要处于欲望之中，但是记住那个不受打扰的中心。谭崔说：甚至性也能够被使用，进入性，便是保持不受打扰，成为一个观照，继续当一个深入的观看者，不论发生什么，它都是发生在周围，你只是一个旁观者。

　　这个技巧可以非常有用，透过它能够产生很多利益，但它将会是困难的，因为当你受到打扰，你就忘掉一切。你或许会忘掉你必须静心冥想，那么，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试试看：不要等待愤怒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个片刻，不要等待那个片刻！只要关起房间，想一些你以前愤怒的经验，回忆它，重新扮演它，那对你来讲将会比较容易，再度重新扮演它、再度做它，重新活它，不要只是回忆它，要重新活过它，回忆当某人侮辱你的时候，你说了些什么，你对它如何反应，重新反应、重新表演。

　　你或许不知道，头脑只是一个录音装置，现在科学家说——它是一个科学的事实——如果用电极来刺激你的记忆中心，它们就开始重新忆起，比方说，你曾经生气，那个事件就以发生的前后顺序被记录下来，就好像在你头脑里的录音，如果它被电极所碰触，它将会开始重新放出，你将会再度有同样的感觉，你的眼睛将会变红，你的身体将会开始颤抖而发热，整个事情将会重新扮演，当电极拿开，它就停止了，如果你再度给它能量，它就再从最初开始。

　　现在他们说头脑是一个记录的机器，你能够演出任何东西，但不要只是记忆，要重新活过，开始再度感觉那个经验，头脑会再度取得那个概念，那个事件将会来到你身上，你将会重新活过它，在重新活过它的时候，要保持不受打扰。从过去开始，这是容易的，因为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游戏，真正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变得有能力做这个，那么，当愤怒的情形真正发生的时候，当真正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做它，对于每一个欲望都可以这样做，对于每一个欲望都要这样做。

　　这个过去的重新演出有很多作用，每一个人在他的头脑里都有伤痕，都有未经治愈的创伤，如果你重新演出它们，你将会释下重担，如果你能够进入你的过去而做那些未完成的事，你将能够免于过去留下来的重担，你的头脑将会变得更新鲜，灰尘将会被抛开。回忆过去某些你仍然觉得悬而未决的事情：你想要杀死某人，你想要爱某人，你想要这个和那个，而那些事情至今仍未完成，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就像云一般地笼罩着你的头脑。

　　它影响你的存在，以及影响每一样你在做的事，那些云必须被驱散，必须回到原来的时光隧道。将那些未完成的欲望重新拾回，重新活过那些仍然新鲜的创伤，它们将会被治愈，你将会变得更完整，透过上述的做法，你将会懂得如何在扰乱的情况下保持不被打扰的窍门。

　　「在极端欲望的心情下，要不受打扰。」戈齐福用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多，他创造出各种情况，但是要创造出各种情况需要一个学校，你不能够单独做它，他有一座小的学校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在巴黎东南），他是那里的工头，他知道如何去创造出情况。他会进入一个有一群人在静坐的房间，然后他会做出让你生气的事情，他会做得非常自然，使你一定不会想到那个状况是为你创造出来的，但那是一个设计。某人会说一些话来侮辱你，然后你就会受打扰，每一个人都会去帮助增加那个打扰，然后你就发火，当你正在那个要爆发的点，戈齐福会喊：「记住！保持不受打扰。」

　　一个情况可以被创造出来，但是只能够在一个有很多人在他们自己身上下工夫的学校里才做得到。当戈齐福喊：「记住！保持不受打扰。」到那时你才知道这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情况，那个打扰无法突然消失、无法立即消失，因为它具有身体上的根源，你的腺体已经将毒素放入血液，你的身体已经受影响。

　　愤怒无法立即消失，即使你知道你被骗了，没有人在侮辱你，没有人真正怎么样，即使如此，你也很难做什么，愤怒已经存在，你的身体已经充满了它，但是，突然间，你的温度冷却了，只有在身体、在周围的部分，那个愤怒还存在，你在中心的部分突然冷却，你知道有一个点存在你里面，那个点是不受打扰的，因此你开始笑，你的眼睛因为愤怒而变红，你的脸是暴力的，像动物一般，但是你开始笑，现在你知道两件事：一个不受打扰的点和一个受到打扰的周围。

　　你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可以变成一个学校，你们能够互相帮助，朋友们能够变成一个学校，他们能够互相帮助，你可以和你的家人来决定，整个家庭可以决定说现在要为父亲或母亲创造出一个情况，然后整个家庭就共同来创造出那个情况，当父亲或母亲十分光火，然后每一个人就开始笑着说：「保持完全不受打扰。」你们能够互相帮助，那个经验是非常棒的，一旦你知道在一个火热的情况下，在你里面有一个冷却的中心，你将无法忘掉它，那么，在任何火热的情况下，你都能够记住它，你都能够重新取回它、重新得到它。

　　在西方，有一个技巧、一个治疗的技巧正在被使用，它被称为「心理剧」，它是有所帮助的，而它也是基于像经文里面的技巧，在心理剧里面，你只是扮演，你只是玩一个游戏，开始的时候，你的头脑就开始产生作用，因为你的头脑和你的身体会自动运作，它们会自动产生作用！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演员在心理剧里面表演，如果你看到他处于一个发怒的情况下真正发怒，你或许会认为他只是在表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他可能真的生气，它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表演，他被那个欲望所迷住，被那个打扰、被那个感觉、被那个心情所迷住，而如果他真的被迷住，唯有如此，他的表演才会看起来很逼真。

　　你的身体无法知道你是否在游戏，或是在玩真的，或许有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曾经观察过你自己，你只是在生气着玩的，而你不知道生气在什么时候变成真的，或者，你只是在玩，而你不觉得有性欲，你只是跟你太太或是你女朋友或是你先生在玩，然后，突然间，它变成真的，身体接管了它，身体是会被欺骗的，身体不能够知道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尤其对性而言，它更是如此，如果你想象它，你的身体会认为它是真的。

　　性是身体里面最假想的中心之一，所以只是借着想象，你就能够达到性高潮，你可以欺骗身体。在梦中，你能够有性的发泄，即使在梦中，身体也会被欺骗。你并没有在跟任何人做爱，你只是在梦中、在想象中做爱，但是身体会释出性能量，甚至一个深深的高潮也能够被感觉到，到底发生了什么？身体是如何被欺骗的，身体无法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真的，一旦你开始做什么，身体就以为那是真的，而开始以真的方式来行动。

　　心理剧是基于这一类方法的一个技巧。你没有生气，你只是在表演生气，然后你就进入了它。但是心理剧是优美的，因为你知道你只是在表演，然后，在周围的部分，愤怒变成真的，而你隐藏在它的背后看着它，如此一来，你知道你没有受打扰，但愤怒存在，打扰也存在；打扰虽存在，但是你没有受打扰。

　　这两种力量同时运作的感觉使你超越，然后在真实的愤怒当中，你也能够感觉到它，一旦你知道如何去感觉它，你也就能够在真正的情况下感觉到它。使用这个技巧，这将会改变你的整个人生，一旦你知道如何保持不受打扰，世界对你来讲就不是苦海，那么就没有东西能够在你里面创造出任何混乱，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伤害你，那么对你来讲就没有受苦，一旦你知道了它，你就能够将它应用到另外一件事。

　　戈齐福过去经常做它，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改变他的脸，他会大笑、他会微笑、他会让你看起很高兴，然后，突然间，他会毫无理由地生气，据说他非常精于此道。如果有人靠近他坐着，一个人坐在一边，他能够用半个脸生气，而用另外半个脸微笑，然后其中一个会说：「戈齐福是多么美的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会说：「他是多么丑的一个人。」他会从一边笑着看一个人，而同时生气地看着另外一边。

　　一旦你能够从周围将你的中心分离出来，你就能够做它，一旦那个中心完全被分离出来，一旦你能够在愤怒当中、在欲望当中保持不受打扰，你就能够跟欲望玩、跟愤怒玩、跟扰乱玩。

　　这个技巧是要在你里面创造出「两个极端」的感觉，它们是存在的，那两个相反的极端是存在的，一旦你觉知到这个两极性，你就首度变成你自己的主人，否则，别人是你的主人，你只是一个奴隶。你太太知道、你儿子知道、你父亲知道、你朋友也知道，你可以被推过去、拉过来，你能够被打扰，你能够被弄得快乐和不快乐，如果其它某人能够使你快乐和使你不快乐，你就不是一个主人，你只是一个奴隶，别人能够掌握，只要摆一个姿势，他就能够使你不快乐；只要借着一个小小的微笑，他就能够使你快乐。

　　所以你只是在其它某人的支配之下，别人能够对你做任何事，如果情形是如此的话，那么你所有的反应都只是一种对别人的反应，而不是自己的行为，你只是反应；如果某人侮辱你，你就生气，你的生气不是一项主动的行为，它是一个被牵动的反应。如果某人赏识你，你就开始感觉很好、很棒，这是一个反应，而不是一个自主的行动。

　　佛陀经过一个村庄，有一些人聚集在那里，他们反对他、侮辱他，佛陀听完他们的话，然后说：「我必须及时赶到另一个村庄去，所以，我现在能够走吗？如果你们已经说完任何你们所要说的，如果它已经结束，那么我就可以走了，或者如果你们还有更多的话要对我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可以来告诉我。」

　　那些人感到很惊讶，他们无法了解，他们侮辱他、使用脏话辱骂他，而佛陀竟然无动于衷，所以他们说：「但是我们不是在告诉你什么东西，我们是在辱骂你、侮辱你。」佛陀说：「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反应，你们来得太迟了，如果你们十年前对我说这些话，我一定会反应，但是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自主地行动（不是反应别人之所为），现在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你们无法强迫我做任何事，所以你们必须回去，你们无法打扰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扰我，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我自己的中心。」

　　知道这个中心，或知道这个奠基于中心，使你成为一个主人，否则你是一个奴隶，而且是很多人的奴隶，不只是一个主人的奴隶，而且是很多主人的奴隶。每一样东西都是主人，而你是整个宇宙的奴隶，很显然地，你将会有麻烦，有那么多主人拉你到那么多方向和层面，你从来不在一起，你不统一。由于被拉到那么多层面上，所以你就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唯有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够超越痛苦。

第二个技巧：

　　这个所谓的宇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变戏法、一个影片的展示，要快乐而且要以这样来看它。

　　「这个所谓的宇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变戏法、一个影片的展示，要快乐而且要以这样来看它。」这整个世界就好像一出戏，所以，不要对它太严肃，严肃将会把你逼进麻烦，你将会陷入麻烦，不要对它严肃，没有什么东西是严肃的！这整个世界只是一出戏。

　　如果你能够以一出戏来看这整个世界，你将会重新恢复你的原始意识。灰尘之所以聚集是因为你太严肃了，那个严肃产生困难，我们是那么严肃，甚至当我们在看一出戏，我们也会聚集灰尘。去到一个电影院，注意看那些观赏电影的人，不要看银幕，忘掉影片，不要看银幕，只要看大厅里的观赏者，有人会哭泣、会流泪，有人会笑，有人会性兴奋，只要注意看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什么事情正发生在他们身上？银幕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是照片——光和影子的照片，银幕是空的。他们是怎么变兴奋的？他们在啜泣、在哭、在笑，那些图片不只是图片，那些影片也不只是影片，他们已经忘了它只是一个故事，他们很严肃地去看它，它已经「变成活的」！它是「真实的」！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不只是在电影院。注意看你周遭的生活，它是怎么样？

　　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在你坐的地方，至少有十具尸体曾经被埋葬在那里，而他们也像你这么严肃，现在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生命跑到哪里去了？他们的问题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曾经在争斗，为一小块土地在争斗，土地仍然存在，而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我不是在说他们的问题不是问题，它们是问题，就好像你的问题也是问题一样。它们是「严肃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整个人类哪一天消失，地球仍然会存在，树木还是会生长，河流还是会流动，太阳还是会升起，地球将不会感觉任何欠缺或惊讶说人类跑到哪里去了。

　　看看那广大的空间，向后看、向前看，看看你存在的所有层面，看看你生命的所有层面，它看起来好像一串长梦，每一样在此刻你认为很严肃的东西，到下一个片刻，可能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你或许甚至不会记住它。

　　回想你的初恋，它曾经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生命依靠着它，现在你根本没有记住它，它已经被遗忘了。任何在今日你认为是你生命所依靠的，都将会被遗忘。生命是一个流动，没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它就好像一个流动的影片，每一样东西都改变成每一样另外的东西，但是当你觉得它非常严肃，而你受到打扰的时候，这个技巧说：「这个所谓的宇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变戏法、一个影片的展示，要快乐，而且要以这样来看它。」

　　在印度，我们不把这个世界称为神的创造，我们称它为一个游戏（leela），游戏这个观念是非常优美的，因为创造似乎是严肃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的神非常严肃，即使只有一个不服从，亚当就被丢出伊甸园，不仅他被丢出，由于他的关系，整个世界都受到连累，他是我们之父，我们因为他而受苦。神似乎非常严肃，我们不能不服从它，如果我们不服从它，他就会「报复」，而那个报复又是那么长。

　　罪恶似乎不应该那么严肃，事实上，亚当犯了那个罪是由于神自己的愚蠢，父神告诉亚当说：「不要靠近那棵树——那棵知识之树，而且不要吃它的果实。」这项禁令变成一个邀请，这是心理学的法则，在那个大花园里，只有那棵知识之树变得有吸引力，因为它是被禁止的。任何心理学家都会说，神犯下了一个错误，如果那棵树的果实不能吃，最好根本不要去谈论它，这样亚当就不可能会去接近那棵树，而整个人类就会仍然呆在花园里，但是这个「不要吃」的说法或命令产生了麻烦，这个「不要」创造出整个麻烦。

　　由于亚当不服从，所以他被丢出天堂，那个报复似乎很长，基督教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了要替我们赎罪，赎亚当所犯的罪，所以整个基督教历史的观念都停留在两个人身上——亚当和耶稣，亚当犯了罪，耶稣受苦来替我们赎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受苦为的是亚当的罪能够被赦免，但是神似乎仍然没有赦免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人类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在受苦。

　　把神当成父亲的观念是丑陋的、严肃的，印度的观念认为神不是一个创造者，神祇是一个游戏者，它是不严肃的，它只是一个游戏，规则是有，但是是游戏的规则，你对它不必太严肃，没有什么东西是罪恶，只有错误。你受苦是因为错误，而不是因为神惩罚你。你受苦是因为你没有按照规则，而不是神在惩罚你。整个游戏的观念给予生命一个戏剧性的色彩，它变成一出长剧，这个技巧就是以这个观念作为基础：「这个所谓的宇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变戏法、一个影片的展示，要快乐，而且要以这样来看它。」

　　如果你不快乐，那么你是把事情看得太严肃了，不要试着去找出如何变快乐的任何方法，将这整个生命看成一个神秘、看成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故事，一旦你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它，你就不会不快乐，不快乐是由于太过于严肃的缘故。用七天的时间去尝试，用七天的时间，只要记住一件事：整个世界只是一出戏，这样做之后，你将会有所改变；你将不会再一样；只要七天！你不会损失很多，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失。

　　你可以尝试，用七天的时间，将每一样东西看成一出戏、看成一个表演，这七天将会使你瞥见你的佛性，以及你内在的纯净，一旦你有了那个瞥见，你就不再一样了，你将会是快乐的，但是你无法想象什么样的快乐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任何快乐，你只知道各种不快乐的程度。有时候你不快乐的程度比较深，有时候比较浅；当你不快乐的程度比较浅的时候，你就称它为快乐，你不知道快乐是什么，因为你无法知道。当你把世界看得很严肃，你就无法知道快乐是什么，唯有当你奠基于「世界只是一个游戏」这个态度上，快乐才会发生。

　　所以，试着以一种非常欢乐、庆祝的方式来做每一件事，试着去「表演」——不是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先生，你就「扮演」一个先生；如果你是一个太太，你就成为剧中的太太，使它成为一个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是有规则的，任何游戏都需要规则，结婚是一个规则，离婚也是一个规则，但是不要对它们太严厉，它们都是规则，而一个规则产生出另外一个规则。离婚的不好，因为结婚是不好的，一个规则产生出另外一个规则，但是不要将它们看得太严厉，而要看看你的生活品质如何很快地改变。

　　今天晚上回家，跟你太太、先生或小孩相处，就好像你在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然后欣赏它的美。如果你扮演一个角色，你会试着去把它做好，但是你不会受打扰，因为那是不需要的，你会扮演你的角色，然后去睡觉，但是要记住，那只是一个角色。用七天的时间，继续遵循这种态度，那么快乐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一旦你知道快乐是什么，你就不需要进入不快乐，因为你可以选择。

　　你的不快乐是因为你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态度来面对生命，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就能够快乐。佛陀非常注意，正确的态度，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原则在哪里？对我来说，原则就是：使你快乐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没有客观的原则。使你不快乐和悲惨的态度就是错误的态度，这个原则是主观的，你的快乐就是原则。

第三个技巧：

　　喔！所钟爱的，不要注意在欢乐上，也不要注意在痛苦上，而要注意在这两者之间。

　　「喔！所钟爱的，不要注意在欢乐上，也不要注意在痛苦上，而要注意在这两者之间。」每一件事都是有极性的，而头脑由一极移到另一极，它从来不停留在中间，你曾经知道过任何既非快乐亦非不快乐的片刻吗？你曾经知道过任何既非这个亦非那个，当你只是在两者之间，当你只是在中间，当你就在中间的片刻吗？头脑很快地由一端移到另一端。如果你是快乐的，迟早你会移到不快乐，而且你会移动得很快，快乐将会消失，然后你就变成不快乐。

　　如果你觉得很好，迟早你会觉得不好，没有一个点让你停留在两者之间，你很快地从这一点移到那一点，就好像一个古老时钟的钟摆，你从左边移到右边，从右边移到左边，那个钟摆继续在摆动。这是一个秘密的法则：当钟摆跑到左边，它看起来似乎是跑到左边，但它是在聚集要跑到右边的动量，当它跑到左边，这是在聚集能量、聚集动量要跑到右边；当它跑到右边，它是在聚集动量要跑到左边，因此，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整体。当你正在变成快乐，你是在聚集动量去成为不快乐，所以每当我看到你在笑，你就已经离哭泣不很远了。

　　在印度的乡村里，母亲知道这个，所以当一个小孩子开始笑得太过分，她们会说：「停止他，否则他将会哭。」它一定是如此，如果一个小孩子太高兴，下一步就只能不高兴，所以她们阻止他，否则他将会变得不高兴，但是同样的情形可以应用到它的反面，这一点是不为人所知的，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哭，而你试着去阻止他，你不只是阻止他的哭泣，你同时阻止了他的下一步，如此一来，他就不能够快乐了，当一个小孩子在哭，要让他哭，帮助他哭得更多，为的是当哭泣结束，他就已经聚集了动量，现在他能够移到右边，他能够快乐。

　　现在心理分析学家说：当一个小孩子在哭泣或是在尖叫，不要阻止他，不要试着去说服他，不要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试着去使他的头脑集中在另外的地方，不要贿赂他，使他停止，不要做任何事，只要在他旁边保持沉默，让他哭泣、尖叫，为的是使他能够很容易进入快乐，否则他将既不能够哭泣，也不能够快乐，我们就是都变成这样，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我们的微笑不热心，我们的眼泪也不尽心，每一件事都是混乱。

　　但这是头脑自然的法则，它从一端移到另一端，这个技巧就是要去改变这个自然的法则：「喔！所钟爱的，不要注意在欢乐上，也不要注意在痛苦上，而要注意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两极，而去尝试就停留在两者之间，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停留在两者中间？你要怎样去处于两者中间？有一件事：当痛苦存在，你能做什么？当痛苦存在，你想要去逃离它，你不想要它，你试着去远离它，你的努力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为快乐的、成为欢欣的。

　　当快乐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你的努力就是去执着于它，为的是让另外一端可以不要进入。你执着于它！当快乐来临的时候，你执着；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你逃避。这是自然的态度，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自然的法则，而且超越它，那么，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不要试着去逃避，跟它在一起，你将会扰乱整个自然的运作过程。当你头痛，停留在头痛，闭起你的眼睛，静心冥想那个头痛，跟它在一起，不要做任何事，只要成为一个观照，不要试着去逃避。

　　当快乐来临，当你觉得在某一个片刻特别高兴，不要执着于它，闭起你的眼睛，成为它全部的一个观照，执着或逃避对于一个覆盖着灰尘的头脑而言是自然的，如果你保持观照，迟早你将会掉在两者之间，因为自然法则就是移到两极，移到相反的极端，如果你保持观照，你就会停留在两者之间。

　　佛陀将他的整个哲学称为「玛吉姆尼卡亚」（MajjhimNikaya）——中道，是由于这个技巧的缘故，他说：永远停留在中间，不管两极如何，永远停留在中间，借着观照，一个人可以停留在中间，当你失去了你的观照时，你或者变成执着，或者变成排斥，如果你排斥，你就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你执着，你就会试着去停留在这个极端；但是你永远不会在两者之间。只要成为一个观照，不要排斥。头痛存在，接受它，它以一个事实存在，就好像一棵树存在，就好像房子存在，就好像夜晚存在，头痛也存在，接受它，闭起你的眼睛，不要试着去逃避它。

　　当你是快乐的，接受那个事实，不要执着于它，不要试着不去变成不快乐，不要试着去做任何事。如果不快乐来临，就让它来临；如果快乐来临，也让它来临；只要成为一个站在山上的观照者，只要看着事情：早晨来临，然后晚上来临；日升，然后日落；夜晚降临、星星出现，然后太阳再度升起，而你只是一个在山上的观看者，你无法做任何事，你只是看。早晨来临，你注意到那个事实，现在你知道晚上将会来临，因为傍晚跟随着早晨。当晚上来临，你注意到那个事实，而你知道早晨将会来临，因为早晨跟随着晚上。

　　当痛苦来临，你只成为一个观照者，你知道痛苦来临，而迟早它将会走，相反的极端将会来临。当快乐来临，你知道它将不会永远停留，不快乐将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它将会来临；你保持是一个观照者，如果你能够观看而不要有吸引，也不要有排斥，你将会落在两者的中间，一旦那个钟摆停留在中间，你就首度地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

　　当你在移动，你无法知道世界是什么，你的移动混乱了每一样东西，一旦你不移动，你就能够注视这个世界。人生第一次，你知道了真实的存在是什么，一个不动的头脑知道真实的存在是什么，一个移动的头脑无法知道真实的存在是什么。你的头脑就好像一个照相机，你继续移动和拍照，但是任何你所照的都是一片混乱，因为照相机不能够动，如果照相机在动，照片将只是一片混乱。

　　你的意识由一个钟摆移动到另外一个钟摆，而任何你所知道的事实都只是一片混乱、一个恶梦，你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每一样东西都混乱了，错过了。如果你停留在中间，而那个钟摆已经停止，如果你的意识集中在一个焦点、归于中心，那么你就知道真实的存在是什么，唯有一个不动的头脑才能够知道「真理」是什么，「喔！所钟爱的，不要注意在欢乐上，也不要注意在痛苦上，而要注意在这两者之间。」

第四个技巧：

　　目标和欲望存在于我里面就好像存在于别人里面一样，所以，接受，让它们被转变。

　　「目标和欲望存在于我里面就好像存在于别人里面一样，所以，接受，让它们被转变。」这个技巧能够非常有帮助，当你在生气，你总是认为你有正当的理由；但是当别人生气，你总是在批评。你的疯狂是自然的，而别人的疯狂是「异常的」，任何你所做的都是好的，而即使它不是好的，它也是「需要去做的」，你总是会为它找到某种合理化的解释。

　　别人也是这样做，但是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会给他同样合理化的解释，如果你生气，你说那是为了要去帮助别人；如果你不生气，别人一定会被毁灭，他一定会养成一个坏习惯，所以惩罚他是「好的」，那是为他「好」；但是当某人对你生气，同样的合理化解释就不适用了，他的生气是「疯的」，他是「坏的」。

　　我们采用双重标准：一个标准给自己，另一个标准给其它每一个人；这种双重标准的头脑将会永远处于深深的悲惨之中，这种头脑是不公正的。除非你的头脑是公正的，否则你无法瞥见真理，唯有公正的头脑能够脱离这种双重标准。耶稣说：「不要对别人做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的事。」这意味着需要一个类似的标准，这个技巧是基于一个标准的概念：

　　「目标和欲望存在于我里面，就好像存在于别人里面一样……」你不是例外的，虽然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例外的。如果你认为你是例外的，那么你就要知道每一个平凡的头脑都这样认为，「知道一个人是平凡的」是世界上最不平凡的。

　　有人问史史奇关于他的老师：「史史奇，你的老师有什么特别？」史史奇是一个禅师，所以他说：「唯一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认为他自己很平凡的人，他只是很平凡，而那就是最不平凡的事，因为每一个平凡的头脑都认为他是例外的，不平凡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平凡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你就变成不平凡了，每一个人就好像其它每一个人一样。围绕着你的欲望跟围绕着其它每一个人的欲望都是同样的，但是你把你的性称做爱，而把别人的爱称做性。任何你所做的，你都保护它，你说它是好的，所以你才做它，而同样的事由别人来做就「不一样了」。

　　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称它的军事机构为「防卫」机构，那么是谁在攻击？如果每一个人都在防卫，那么谁是侵略者？如果你读历史，你无法找出任何一个侵略者，当然，打败的一方就被证明是侵略者，打败的一方总是被证明是侵略者，因为他们无法写历史，历史是由胜利的人所写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同的！一个宗教的头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所以如果你给你自己合理化的解释，请你也给别人同样的合理化解释；如果你批评别人，那么对你自己也要使用同样的批评，不要创造出双重标准，单一标准将会完全改变你的存在，因为只用一个标准，你就变成公正的，当你变公正，你就能够直接看到真实存在本然的样子。「目标和欲望存在于我里面就好像存在于别人里面一样，所以，接受，让它们被转变。」接受它们，然后它们就会被转变（改变）。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接受说目标和欲望存在于别人里面，任何错误的都存在于别人里面，而任何正确的都存在于你里面，那么你怎么能够被改变？你已经被改变，你认为你已经很好，而其它每一个人都很坏，世界需要改变，而不是你需要改变，那就是为什么总是有领导者、社会运动和先知，他们不断从屋顶上叫喊着要改变世界，要创造一个革命，而我们一直在革命又革命，但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人类还是维持一样，地球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悲惨之中，只有外表和标签改变，但是悲惨依然继续。问题不在于如何去改变世界，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对，是你不对，问题在于如何自己改变自己。「如何改变自己」是宗教的诉求，「如何改变其它每一个人」是政治的，但是政客认为他没有问题，事实上，他是整个世界应该怎么样的模范，他是模范！他是理想！改变整体要靠他。

　　一个具有宗教性的人在其它每一个人里面所看到的任何什么，他都同时在他自己里面看到。如果有暴力，他立刻怀疑，是否那个暴力也存在于他里面，如果有贪婪？如果他在哪一个地方看到贪婪，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同样的贪婪有没有在他里面？他追寻越多，就越发现他是所有罪恶的泉源，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如何改变这个世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当你接受单一标准时，那个改变就开始了，你就已经在改变了。

　　不要谴责别人，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谴责你自己，不！只是不要谴责别人，而如果你不谴责别人，你对他们会有很深的同情，因为你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某人犯下一个罪恶，犯下一个社会的眼光中看起来是罪恶的罪恶，你就开始谴责他，而从来没有想到，在你里面也有犯同样罪恶的种子。如果某人犯了谋杀罪，你就谴责他，但你不也是一直在想杀人吗？潜在的种子不也是一直在那里吗？一个杀人者在一个片刻之前也不是一个杀人者，一个片刻之后，谁知道会怎样？你或许也会变成一个杀人者，所以不要谴责他，宁可接受他，那么你就会感觉对他有一个深深的同情，因为任何他所做的，人都可能做，你也可能做。

　　一个不谴责的头脑会有怜悯，一个不谴责的头脑会有深深的接受，他知道人类就是这样，而我也是这样，那么整个世界就变成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反映，它就变成一面镜子，那么每一张脸对你来讲都变成一面镜子，你在每一张脸里面看到你自己。

　　「目标和欲望存在于我里面就好像存在于别人里面一样，所以，接受，让它们被转变。」接受形成转变，这是难以了解的，因为我们总是在拒绝它，没有人会认为他自己是贪婪的。你有性欲，但是你拒绝它，没有人要去感觉他自己是有性欲的。你在生气，你有愤怒，但是你拒绝它，你创造出一个假面具，而且你试着去为它辩护，你从来没有感觉你是愤怒的，或者你就是愤怒。

　　然而拒绝从来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它只是压抑，而那个被压抑的就变得更强而有力，它进入到你的根部，进入到你深处的无意识，然后它开始从那里产生作用，从那个无意识的深处，它变得更强而有力，这样一来，你更无法接受它，因为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接受」把一样东西带上来，不需要压抑。

　　你知道你是贪婪的，你知道你有愤怒，你知道你有性欲，那么就以自然的事实来接受它们，不要有任何谴责，不需要去压抑它们，它们会来到头脑的表面，而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头脑的表面被抛弃，当它们在表面，你总是会觉知到它们，但是当它们在潜意识里，你就不会觉知到。一个你有觉知到的病是可以治愈的，一个你没有觉知到的病是无法被治愈的。

　　将每一样东西都带到表面来，接受你的人性，也接受你的兽性，任何存在的东西都要毫无谴责地接受它，它在那里，要觉知到它。贪婪存在，不要试着去使它变成非贪婪，这你是做不到的，而如果你试着使它变成非贪婪，你将只是在压抑它，你的非贪婪将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贪婪，而不是另外的东西，不要试着去将这改变成其它的东西，你无法改变它，如果你试着想要去改变贪婪，你会怎么做呢？如果透过贪婪而能够达到某种进一步的贪婪，那么贪婪的头脑就会被非贪婪的理想所吸引。

　　当某人说：「如果你留下你所有的财富，你将会被允许进入我神的王国。」那么你将甚至可以抛弃你所有的财富，那么，进一步的贪婪就变得可能，这是一项交易，贪婪不必去变成非贪婪，贪婪是要被超越的，你无法改变它。

　　一个暴力的头脑怎么能够变成非暴力？如果你强迫你自己变成非暴力，这将是对你自己的暴力。你无法将一个改变成另外一个，你只能觉知和接受，按照贪婪本然的样子来接受它，接受并不是意味着不需要去改变它，接受只是意味着你接受事实，接受自然的事实，按照事情本然的样子来接受，然后进入生命，清楚地知道贪婪是存在的，做任何你在做的，记得很清楚说贪婪是存在的，这个觉知将会改变你，它能够改变你是因为当你有知，你无法贪婪；当你有知，你无法生气。要愤怒、要贪婪、要暴力的话，不觉知是一个基本需要，就好像你不会有知地服下毒药，就好像你不会有知地将你的手放进火焰，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将你的手放在火焰上，如果你不知道火焰是什么、火是什么，你会将你的手放进它里面，但是如果你知道火会烧人，你就不会将你的手放进它里面。你的「有知」越成长，贪婪就越变成是一个火，愤怒就越变成是毒素，它们就会变得不可能，不必有任何压抑，它们就消失了。当没有任何非贪婪的理想，而贪婪能够消失，它不有它本身的美；当不必使你变成非暴力，而暴力能够消失，它就有它本身的美。

　　否则一个非暴力的人具有深度的暴力倾向，那个暴力是隐藏的，从他的非暴力，你也可以瞥见他的暴力，他会以一种极为暴力的方式将他的非暴力强加在他自己身上，以及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么一来，那个暴力已经变微妙了。

　　这段经文说：接受就是蜕变，因为透过接受，觉知才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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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六章　朝向真实的本性

1973年2月27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个问题：

　　现代化的头脑以什么方式跟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的灰尘认同。

　　头脑是纯净的，没有不纯物可以进入它，那是不可能的，头脑只是「佛的本性」——那最终的。当我说「头脑」，我不是意味着你的头脑，我是意味着没有我和你存在的头脑。「你」就是不纯物，在你的后面就是原始的头脑，你是灰尘，所以，首先要试着去分析你是什么，然后你将能够了解原始的头脑如何变得跟过去、跟记忆、跟灰尘认同。

　　你是什么？就在现在，如果我问你：你是什么？你能够用两种方式来回答，一个是言辞的回答，在那个言辞的回答，你将会叙述你的过去，你会说：「我的名字是'这个'，我属于'这个'家庭或'那个'家庭；'这个'宗教或'那个'宗教；'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我是受过教育的，或是未受教育的；富有的，或是贫穷的。」这些都是过去的经验，它们不是你，你一直透过它们，你经历过它们，它们是通道，但是你的过去继续在累积。

　　这是言辞的回答，而不是真正的回答，这是你的头脑在争论，这是虚假的自我。就在现在，如果你离开你所有的过去，如果你忘掉你的父亲、你的双亲、你的家庭、你的宗教、你的国家，忘掉那一切附带的，而只是保持跟你自己在一起，在此时此地，那么你是谁？没有名字会来到你的意识，没有形式，只是一个简单的觉知说「你是」。你将不能够说你是谁，你将只会说：「我是。」当你回答「你是谁」的那个片刻，你就进入了过去。

　　你是一个简单的意识、一个纯粹的头脑、一面天真的镜子。就在现在，就在这个片刻，你是。你是谁？只是一个简单的觉知说「我是」，即使那个「我」也不需要，你进入越深，你就越会感觉到只有「是」、只有存在，这个存在是纯粹的头脑，但是这个存在没有形式，它是无形的（ni－rakar），这个存在没有名字，它是无名的（anam）。

　　以这个真正的你来作为介绍将会是困难的。在社会里，跟别人关联，你将需要某种名字、某种形式，你的过去提供你名字和形式，那个名字和形式是有用的，没有它们将会很难存活，它们是需要的，但它们不是你，它们只是冠上去的名称，由于实用上的需要，原始的头脑就变成与名字和形式认同。

　　一个小孩子被生下来，他是一个单纯的意识，但你必须去叫他，你必须给他一个名字，开始的时候，小孩子会使用他自己的名字，他不会说：「我觉得饿。」他会说：「南无觉得饿。」「南无」是他的名字，他会说：「南无觉得非常饿。」到了稍后他才会学习到他不能这样用，他不能够叫他自己「南无」，南无是别人称呼他的名字，然后他将会学习到「我」的使用。

　　首先他会跟别人称呼他的名字「南无」认同，然后他会变成跟「我」认同，这是实用性的，你需要它，没有它，存活将会是困难的，由于这个实用性的需要，一个人就会去找到认同，然而，你可以超越这个认同，当你开始超越而重新取回你原始的意识，你就已经开始静心了，唯有当你对你的名字、形式，以及属于它的世界失望，你才能够开始静心。

　　当你变得失望，完全对名字和形式的世界失望，当整个事情看起来是无意义的，宗教才会开始。它的确如此！最终来讲，名字和形式的世界是无意义的，这个感觉到围绕在名字和形式周围的世界的无意义会使你不安，那个不安是宗教追求的开始，你变得不安是因为用这个标签（冠上去的名称）你无法变得完全认同，那个卷标还是一个卷标，而你是什么你就保持是什么，这个标签可以盖住你一些，但是它无法变成你的全部，迟早你对这个标签会感到腻，你想要去知道你真正是谁，当你真诚地问：「我是谁？」你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旅程，你就已经在超越了。

　　这个认同是自然的，为什么它那么容易认同，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是一个房间，如果我告诉你：「注意看这个房间。」你会看哪里？你会看墙壁，墙壁并不是房间，房间是「空间」，而不是墙壁，墙壁只是空间界限，那个空间我们称之为房间，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去看房间，你将会看墙壁，因为你无法看那个空间。

　　你只是那个内在的空间，你的名字和形式是那个墙壁，它们给你一个界限，它们给你一个定义，它们给你一个确定的地方，你可以跟那个有限的认同，否则你只是一个零、一个空。那个空存在，那个内在的空间存在。

　　以这种方式来看它：你吸气，你呼气，如果你静静地吸气和呼气而头脑里面没有思想，如果你只是坐在一棵树下面吸气和呼气，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外在的空间，同时有一个内在的空间，那个气进入内在的空间，那个气吐出到外在的空间，但是你在哪里？只有两个空间，你的喉咙只是一个门、一个摇摆的门，当气进入，那个气就压迫那个门而进入，当气出来，它就再度压迫那个门而出来，你的喉咙只是一个摇摆的门，而有两个空间——外在的和内在的，如果这个门被打破，那么就没有两个空间，只有一个空间。

　　如果你感觉到一个在你里面的空，你将会变得害怕，因为你想要成为某种能够定义的、有界限的东西。没有一个人的内在是有界限的。外在的空间是无限的，内在的空间也是无限的，所以佛陀坚持说没有灵魂、没有自己，你只是一个空的空间——无限的。

　　很难去把自己感觉成是这个无限的空间，除非你做了很费力的努力。一个人会变成与界限认同，以那样的方式来感觉自己是比较容易的，以有界限的方式来感觉自己是比较容易的。你的名字只是一个界限，你的身体只是一个界限，你的思想只是一个界限。为了外在的效用，同时也是为了你自己的方便，你就变得与界限认同，而一旦你变得与界限认同，累积就一直一直继续下去，有了那些累积，你就会感觉到一个自我的满足。你跟你的财富认同，那么你就继续累积财富，你有一个感觉，你成长得更伟大、更大，你有一个大房子，然后有一个更大的房子，然后有一个又更大的房子，所以你觉得你变得更大更大，贪婪就是这样产生的。

　　贪婪只不过是一个扩张，或是一个扩张自我的努力，但是不论你的自我变得多么大，你都永远不能够变成无限的，而你的内在是无限的，如果你能够洞察那个空无，你的内在就变成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自我从来不会满足，最后它还是会遭到挫折，因为它不能够变成无限的，它会保持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有一个灵性的不满足，因为你是无限的，比这个更少将不会对你有所帮助，比这个更少将永远无法满足你。但是每一个界限都将会是有限的，它是需要的，就某一方面而言，它是必须的、有用的，但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理」。这个内在的镜子、内在的头脑是纯粹的意识，只是意识。

　　只要注意看光，你说房间充满光，但你是怎么看到光的？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光本身，你无法看到它，你总是看到某种被点亮的东西。光照在墙壁上，照在书本上，照在别人身上，它被反映在那些物体上，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些物体，所以你说光存在，当你无法看到物体，你说那是黑暗的，你从来没有看过纯粹的光本身，它总是被反映在某种物体上。

　　意识甚至比光还纯，它是存在里面最纯的，如果你变得完全宁静，所有的界限都会消失，而你将不能够说你是谁，你只是存在，因为没有客体让你跟它对照。你不能够说你是一个主体、灵魂，或甚至是一个意识，由于这个意识的纯净，你总是透过某种其它的东西来知道你自己，你无法直接知道你自己，所以当你创造出界限，你感觉你知道你自己。有了名字，你就觉得你知道你自己，有了财富，你就觉得你知道你自己，某种围绕着你的东西变成了界限，而纯粹的意识就被反映回来。当佛陀成道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你达到了那个状态，你也会说：「我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界限，你怎么能够存在？当山卡拉（Shankara）成道，他说：「我就是一切。」这两者意味着同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一切」，你就不复存在了。一切或空无——只有两个可能性存在，但是在这两个可能性里，「你」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是一切，如果你是婆罗门，那么你就不存在，因为这个缘故，去认同变成生命必须的一部分，然而，这是好的，因为除非你先认同，否则你就不能变成不认同，除非你变得认同，否则你「无法」变得不认同！一个人至少有一次必须认同。

　　它就好像，如果你生下来就是健康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你将永远无法觉知到你的健康，因为要觉知到健康，你需要有疾病来当作背景，你必须生病才知道你以前是健康的，或者健康是什么，另外一端是需要的。东方的神秘科学说，世界之所以如此，为的是要让你能够经验到你是「神性的」，世界给予一个对照。

　　去到一个学校，你将会看到老师用白色的粉笔写在黑板上，他也可以写在白板上，但那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会看不到，它会看不出来，只有用白色的粉笔写在黑板上才看得到。要看得到白色的书写，黑板是必要的。

　　世界就好像一块黑板，有了它，你才能够被看得到，这是一个固有的两极性，而这是好的，那就是为什么在东方我们从来不说世界是不好的，我们把它看成一所学校，看成一种训练，这是好的，因为唯有在对照之下，你才能够知道你的纯净，当你进入世界，你就会认同，你以认同进入，然后世界就开始了，所以，你必须生病才知道你内在的健康。

　　在全世界，这一直都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有它？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被给予，但那些答案都是多余的，唯有这种态度似乎是深具意义的：世界只是一个背景，没有它，你无法觉知到你内在的意识。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一个在他的国家里面最富有的人，他有心理困扰、有挫折感，他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凡是能够买到的东西他都有，但是所有那些能够买到的东西都被证明是无意义的，唯有某种不能够买到的东西才可能有真正的意义，他拥有每一样他能够买到的东西，他甚至能够买下整个世界。但是现在要怎么办呢？他遭受挫折，而且内在深深地不满足，所以他将他所有的贵重物品、首饰、黄金、珠宝，以及每一样东西都装入一个大袋子里，然后开始去旅行，为的是要去找到一个能够给他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人，一个能够让他瞥见快乐的人，然后他就会将他一生所赚来的钱给他，他旅游又旅游，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即使只是一个瞥见，而他准备好要给出每一样东西，给出他的整个王国。

　　然后他到了一个村子，要求要见一个叫做木拉那斯鲁丁的人，一个村民告诉他：「木拉那斯鲁丁就坐在市中心外面的一棵树下静心冥想。你去他那里，如果他没有办法让你瞥见快乐，那么你就算了吧！那么即使你去到天边海角，你也将永远无法得到它，如果这个人无法让你瞥见快乐，那么就没有其它可能性了。」

　　所以那个人非常激动，他去到坐在树下的那斯鲁丁那里，太阳正要下山，那个人说：「我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一生所赚来的都在这个袋子里，如果你能够让我瞥见快乐，我就将这些给你。」木拉那斯鲁丁听了。夜晚正在降临，天色正在变暗，没有回答他，木拉那斯鲁丁从那个富人手中抓了那个袋子就跑，当然，那个富人又哭又叫地尾随着他，木拉那斯鲁丁对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都很熟，但是那个富人不知道路，因为他是外地来的，所以他找不到他，整村的人都开始跟随着他们，那斯鲁丁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那个人简直疯掉了，他哭喊着：「我一生的财富都被抢劫了，我变成一个穷人！我变成一个乞丐！」他一直在哭，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那斯鲁丁跑回那棵树，他将那个袋子放在树的前面，自己躲在树的后面，然后那个人来，他松了一大口气地坐在那个袋子上，开始喜极而泣，那斯鲁丁从树的后面看着他说：「先生你现在快乐吗？你是不是有了一个小小的瞥见？」那个人说：

　　「我的快乐无与伦比。」

　　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有一个山峰，山谷是需要的；要觉得快乐，不快乐是需要的，要知道「神性」，世界是需要的；世界只是一个山谷。那个人还是同一个人，那个袋子还是同一个袋子，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发生，但是如此一来，他说他是快乐的，他说他的快乐无与伦比，然而，就在几分钟之前，他是悲惨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那个人还是同一个人，那个袋子还是同一个袋子，那棵树还是同一棵树，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现在那个人是快乐的、欢舞的，因为对照产生了。意识会认同，透过认同，世界就存在了，而透过世界，你就能够重新拾回你自己。

　　当佛陀成道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达成了什么？」他说：「什么都没有，相反地，我失去很多，我没有达成任何东西，因为现在我知道，任何我所达成的一直都在那里，那是我的本性，从来没有人将它从我身上拿开，所以我没有达成任何东西，我所达成的是那个已经在那里的，是那个已经被达成的，我只是失去了我的无知。」

　　认同就是无知。它是这个伟大游戏的一部分，是这个宇宙游戏的一部分：你将必须丧失你自己，才能够再度找到你自己。这个丧失你自己只是一个方式，是重新得到你自己的唯一方式，如果你已经丧失太多，你就能够重新获得；如果你丧失你自己还丧失得不够，你就必须再丧失更多，在这之前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之前什么人都帮不上忙，除非你完全丧失在黑暗里、在山谷里，否则是没有办法的。丧失，好让你能够获得，这个看起来似是而非，但是世界就是如此，那个过程就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开始觉得生活是一个心理剧，那么他也会觉得疏离和寂寞，这样的话，生活的强度、真诚和深度就丧失了，请你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面对生活，正确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开始觉得生活是一个心理剧，那么他也会觉得疏离和寂寞。」那么，就去感觉它！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个难题？如果你觉得疏离和寂寞，那么，就去感觉它！但是我们继续在创造难题，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从它创造出一个难题。去感觉寂寞和疏离！如果你能够泰然自若地跟你的寂寞在一起，它将会消失，如果你开始对它做某些事，想要去超越它，它将永远无法消失，它将永远停留在那里，目前，现代的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有一个趋势说：如果你停留在任何事上面而不要创造出任何难题，它们就能够消失，这是最古老的谭崔教导里面的一个技巧。

　　在过去的十年到十二年里面，在日本有一个小小的心理治疗的方法一直在被使用，那是一个禅的治疗，它的效果非常棒，如果某人患了神经病或心理病，那个男人或女人就被放在一个寂寞的房间里，治疗师会告诉他：「不管你是怎么样，保持跟你自己在一起，如果你是神经病的人，那没有问题！那么就成为「神经病的」，而跟它生活在一起。」医生不会干涉，食物会提供给他，他的需要会被满足，医生会给予注意，但是不会干涉，病人必须跟他自己生活，在十天之内，他就开始改变。

　　西方的心理分析学家治疗了好几年，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这个用禅学治疗的病人到底是怎么了？没有从外界而来的干涉，只是对事实的接受说：「好，你是神经病的，什么办法也没有」禅学说，一棵树是小的，另外一棵树非常大，那很好，一个小，一个大，你没有办法怎么样，一旦你接受了一件事，你就已经在超越它了。

　　英国最原始的心理治疗家之一，莱莹（R．D．Laing）现在提出：如果我们能够让一个疯子独处，只给予他爱的关怀，满足他的需要而不要去干涉他，他将会在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之间恢复正常。他的意见是：如果一个人的疯狂没有被干涉，那么那个疯狂无法维持超过十天，如果你干涉，那么你就延长了那个过程。

　　当你不给予任何干涉时，到底会怎么样？如果你感觉寂寞，那么就感觉寂寞，你就是如此，但是平常当你觉得寂寞，你就开始做某些事，那么你就分裂了，那么一部分的你觉得寂寞，而另外一部分却试着去改变它，这是荒谬的，它就好像把你的脚往上抓，把你抓在半空中，荒谬！你是寂寞的，所以你能够做什么呢？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来跟你做任何事，你是单独的，所以你就让它单独，这是你的命运，你就是如此，如果你接受它，将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接受它，你分裂的片断将会消失，你将会变成一体，你将会成为完整的、不分裂的。

　　如果你是沮丧的，那么就让它沮丧，不要做任何事。你能够做什么吗？任何你所做的都会由沮丧来做，所以它将会产生更多的混乱，你可以对神祈祷，但是你的祈祷将会很沮丧，你甚至会透过你的祈祷而使神变得沮丧，不要使用那种暴力，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祈祷将会是一个沮丧的祈祷。

　　你可以静心，但是你将怎么做呢？那个沮丧还是会存在，因为你是沮丧的，不论你做什么，那个沮丧还是会跟随着人，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混乱和更多的挫折被创造出来，因为你是无法成功的。而当你不能够成功，你就会觉得更沮丧，这种情形可以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无限，停留在第一个沮丧里比创造出第二个循环，然后再创造出第三个循环来得好，你要停留在第一个，原始的那一个是美的，第二个将会是假的，而第三个将会是一个离得更远的自我，不要创造出这些，第一个是美的。你是沮丧的，在这个片刻，存在就是这样发生在你身上。

　　你是沮丧的，所以就保持跟它在一起、等待和观照，你不会沮丧太久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东西是永恒的，世界是一个流动。这个世界无法为你改变它基本的法则，而让你永远保持沮丧。没有一样东西会永远在这里，每一样东西都在移动和改变，存在是一条河流，它无法为你停止，它无法只是为你停止，而让你永远保持沮丧，它是移动的，它已经在移动，如果你注意看你的沮丧，你将会感觉到，甚至你下一个片刻的沮丧也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同的，它是改变的，只要注意看，保持跟它在一起，什么事都不要做，蜕变就是这样透过无为而发生的，这就是所谓「不努力的努力」的意思。

　　感觉沮丧，深入地去品尝它、生活它，那是你的命运，那么，突然之间，你将会感觉它已经消失了，因为一个甚至连沮丧都能够接受的人，他就不可能会沮丧。一个甚至连沮丧都能够接受的人或头脑是无法保持沮丧的！沮丧需要一个不接受的头脑——「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应该如此，那个不应该如此，这个不应该像这样。」每一样东西都被否定、被拒绝，而没有被接受。「不」是它的基本反应，即使快乐也会被这样的头脑所拒绝，这样的头脑甚至会在快乐里面找到某些东西来拒绝。

　　就在前几天，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说：「静心进行得很深，我觉得非常快乐，但是我在怀疑，这个快乐一定是幻象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任何快乐，我一定是处于幻想之中，有很多怀疑来到我身上，现在，请你澄清我的怀疑。」即使快乐发生在一个总是在拒绝的头脑，他也将会对它感到怀疑，他会觉得某些东西弄错了，他是快乐的，所以他会觉得某些东西弄错了，他会觉得只静心了几天就会有这种效果，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不接受的头脑将不会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你的寂寞，你的沮丧、你的悲伤，那么你就已经在超越了。接受就是超越。如果你将基础拿掉，那么沮丧就不能够站立在那里。

　　尝试下面这一件事：不管你的头脑状态是怎么样，你都要接受它，等待那个状态自己改变，你不要去改变它，你可以去感觉那个状态自己改变时的美，你会知道，它就好像太阳在早上上升，然后在傍晚下落，然后它将会再度升起，再度下落，这种情形将会继续，你不需要对它做任何事，如果你能够感觉到你头脑的状态自己在改变，你就能够保持漠不关心，你就能够保持跟它离得很远，离好几英哩，就好像头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太阳上山下山，沮丧来临，接着快乐来了又去，但是你不在它里面，它自己来、自己去，那个状态来了又去。

　　「如果一个人开始觉得生活是一个心理剧，那么他也会觉得疏离和寂寞。」那么就去感觉它！「这样的话，生活的强度、真诚和深度就丧失了」，那么就让它丧失！因为那个会丧失的真诚和深度并不是真的，它是假的，而假的东西丧失是比较好的。一个真实的深度怎么会丧失呢？「真实的深度」的定义就是：不论你做什么，它都不会丧失，如果你能够打扰一个佛，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佛，不论你做什么，他都保持不受打扰，那个无条件地不受打扰就是佛的本性。那真实的不能够丧失，那真实的永远都是无条件的。

　　如果我爱你，而我说：「不要生气，否则我的爱将会丧失。」那么，这个爱就越早丧失越好，如果那个爱是真实的，不论你做什么都没有差别，那个爱还是会保持，唯有如此，它才有价值。

　　所以，如果只是借着将世界看成一个心理剧，看成一出戏，你生活的强度和深度就会丧失，那么它就不值得保存，它就是虚假的。它为什么会丧失呢？因为它事实上是一出戏里面的一个表演，而你认为它是真的，所以你就觉得它是比较深的，现在你知道，它只不过是一出戏，如果它只是一出戏，而那个真诚丧失了，那么那个真诚是假的，你本来认为它是真的，但它不是真的，只要借着将生活看成一出戏，它就消失了。

　　就好像如果一条绳子放在黑暗的房间里，而你觉得它是一条蛇，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蛇，然后你提了一个灯来，随着那个灯的出现，蛇就不见了，而只有绳子被留下来，如果有了灯，蛇就不见了，那么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将生活看成一出戏，那个虚假的将会消失，而那个真实的将会首度出现在你身上。等待！让那个虚假的消失，然后等待！在那个虚假的消失而真实的来临之前，将会有一个空隙、一个间隔。当那个虚假的影子完全消失，而你的眼睛不被它们所充满，你的眼睛完全脱离那虚假的影子，到那时候，你将能够看到那真实的，它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必须等待。

　　「请你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什么事都不要做！不要做任何事，由于你太多的作为，你已经将事情弄得一团糟，你是这么好的一个「做者」，你将你周围的每一件事都复杂化了，不仅对你自己，对别人也是如此，要成为一个无为的人，那将是对你自己的慈悲。要成为慈悲的，什么事都不要做，因为带着一个虚假的头脑、混乱的头脑，每一样东西都会变得更混乱，带着一个混乱的头脑，最好是等待，而什么事都不要做，好让混乱消失。它将会消失，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你只需要一个深深的耐心，不要匆匆忙忙。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佛陀旅行经过一个森林，那一天非常热，刚好在中午，他觉得口渴，所以他告诉他的弟子阿南达：「回去，我们有跨过一条小溪，你回去帮我拿一些水来。」阿南达回去，但是那条小溪非常小，有一些车子经过，溪水被弄得很污浊，本来沉淀的泥土都跑上来了，现在那个水不能喝了，阿南达想：「我必须回去。」他回去告诉佛陀说：「那个水已经变得很脏而不能喝了，请你允许我继续走，我知道有一条河就在离这里几里的地方，我将从那里提水来。」

　　佛陀说：「不，你回到同一条小溪那里。」佛陀说了，阿南达就必须遵从，但是他的内心并没有完全遵从，因为他知道那些水不能拿来。时间不必要地被浪费，而他在感觉口渴，但是当佛陀说了，他就必须去，然后他再度回来说：「你为什么要坚持？」佛陀说：「你再去。」既然佛陀这么说，阿南达就必须遵从。

　　他第三度去到那条溪流，那些水就像它原来那么清澈，泥沙已经流走了，枯叶也消失了，那些水再度变得很纯净，那个时候阿南达笑了，他提了水跳着舞回来，拜在佛陀的脚下说：「你教导的方法是奇迹般的，你给我上了伟大的一课：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只需要耐心。」

　　这是佛陀的基本教导：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为什么要那么烦恼？回到同一条河流去，现在每一样东西都变了，没有一样东西保持一样，只要有耐心，一再一再地去，只要几个片刻，那些叶子将会流走，那些泥沙将会再度沉淀，那些水就会再度变得纯净。

　　当他第二次回去的时，阿南达也问佛陀：「你坚持叫我去，但我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使那些水变纯净？」佛陀说：「请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否则你将会使它变得更不纯净。不要进入那条溪流，只要在外面、在岸边等待，如果你进入溪流，你将会把水弄得更乱，溪流自己会流动，你要让他流。」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人生是一个流动，赫拉克里克说过，你无法踏进同一条河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两次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条河继续在流，每一样东西都改变了，不仅是河流在流，你也在流，你也变成不同的一个，你也是一条河在流。

　　了解每一样东西的不永恒，不要匆匆忙忙，不要试着去做任何事，只要等待！完全无为地等待，如果你能够等待，将会有蜕变，这个等待就是一个蜕变。

第三个问题：

　　观照练习使我变得安静、静止、宁静，但是在我周遭的朋友都说我变严肃，他们所说的似乎也具有某些意义，请你解释一个人要怎么样变宁静，而同时又具有游戏的心情。

　　如果你真的变宁静，你将不会注意别人所说的，如果别人的意见仍然重要，那么你就不是宁静的，事实上你是在等待他们来说些什么，等待他们来赞成或欣赏你已经变宁静，你的宁静需要他们的认可吗？你需要他们来证明它吗？那么你对你的宁静还没有自信。

　　因为你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别人的意见才会具有意义，意见从来不是智慧。你继续累积别人的意见，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必须去问别人：「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你必须去问别人。如果你真的宁静、安静、静止，那么，没有朋友、没有意见是具有意义的，那么你就能够笑，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你会受影响，任何他们所说的都深入你里面，你变得受打扰，你的宁静是假的、是强迫出来的、是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你里面的自然开花，或许你是强迫你自己成为宁静的，但是内在却在沸腾，那么那个宁静只是表面上的，如果有人说你不宁静，或者如果有人说这样不好，或者如果有人说这是假的，那么你就受打扰，那个宁静就消失了，就是因为那个宁静消失，所以你才问我这个问题：「他们所说的似乎也具有某些意义。」你变严肃，变严肃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生下来就是严肃的，那么你就是严肃的，你不能够强迫游戏的心情，否则你游戏的心情将会是严肃的，那么你将会摧毁整个游戏。有一些严肃的游戏者，他们在他们的游戏里变得那么严肃，因此他们使它产生更多的焦虑。

　　我在读一个人的回忆录，他是一个伟大的工业巨子，他过度烦恼于每天所发生的事，所以有人建议他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将会减少你的焦虑。」他开始打高尔夫球，但他还是同一个人，他对他的高尔夫球觉得很兴奋而不能入眠，他整个晚上都在打高尔夫球，他的事业是一个负担，现在高尔夫球变成第二个负担，而且比第一个负担更重，他打高尔夫球，但是带着一个严肃的头脑、带着同样的头脑。

　　如果你是严肃的，那么你就是严肃的，你对它不能够做什么，如果你是严肃的，那么就让它保持严肃，这样做你就开始变成游戏了，那么你就是在跟你的严肃游戏，而不是对它严肃，你将它视为一个游戏，所以你说：「好，神给我这个角色，所以我将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将跟我的严肃游戏。」那么它将会在深处消失，你了解我吗？

　　你可以从你的游戏产生严肃，或者你可以从你的严肃产生游戏，如果你是一个悲伤的人、一个严肃的人，那么你就告诉每一个人：「我生下就是严肃的，我将保持如此。」——但是不要对它觉得严肃。存在！只要存在，然后你就能够笑它，那么它就会消失，而当它消失的时候，你将甚至不会觉知到。不要注意别人所说的，这是一个病，他们会把你逼疯，「别人」会把你逼疯，这些别人是谁，你为什么那么有兴趣于他们？他们把你逼疯，而你把他们逼疯，因为你对他们来讲就是别人，为什么要那么重视别人的意见呢？注意你自己的经验，对你自己的经验保持真实的态度。如果你觉得严肃是好的，那就是好的！如果你觉得透过观照的练习而变得安静、宁静和静止，那么为什么要对别人所说的感兴趣呢？为什么要被别人所说的扰乱呢？

　　但是我们没有自信，所以我们必须搜集别人的意见，我们必须发动一项签名运动：「如果你认为我已经成佛，请签名。」当每一个人都签名，而你已经搜集了很多签名，至少大多数的人都签了名，那么你就认为你是一个佛，成为一个成道的人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而来的。

　　「请你解释一个人要怎么样变宁静，而同时又具有游戏的心情。」一个人会成长！这种事从来没有例外过，一个人的宁静和游戏的心情会同时成长，但是如果你的宁静是假的，那么问题就会产生。所有那些知道宁静的人，他们一直都是游戏的、不严肃的，他们能够笑，他们不仅能够笑别人，他们也能够笑他们自己。

　　一千四百年前菩提达摩从印度进入中国，他将一只鞋子放在他的头上。一只穿在脚上，另一只放在头上，梁武帝前来迎接他，他的心情受打扰，当然有很多很多谣言说这个人是奇怪的，但他是一个成道的人，而国王要来接他到他的王国里。国王觉得心情受打扰，他的廷臣也觉得心情受打扰，这个人是属于那一类型的人？而他还在笑！

　　在别人面前不好说话，所以当所有的人都走了，只有菩提达摩和国王在菩提达摩的房间里，国王问：「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愚弄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将一只鞋子放在你的头上？」菩提达摩笑着说：「因为我能够笑我自己，而将我自己真实的存在显示给你是好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对我的脚和我的头一样重视，两者对我来讲都一样，较高和较低消失了，而且，我要告诉你，我不重视别人怎么说我，这是好的，当我进入的第一个片刻，我就要让你知道我是那一类型的人。」

　　这个菩提达摩是一颗稀有的宝石，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比，他是在显示什么？他只是在显示：在这个灵性之道上，你必须成为一个个人，单独行走，社会是无关的。

　　有一个人去跟戈齐福面谈，那个人是一个大记者，戈齐福的弟子们非常兴奋，因为现在他的故事将可以刊登在大报上，他师父的照片和新闻将会被刊登，他们非常关心，他们很注意那个大记者，他们实际上已经忘了他们的师父，他们围绕在那个记者的周围，然后那个面谈开始了，但是事实上它从来没有开始过，当那个记者向戈齐福问一些问题，戈齐福就说：「等一下。」

　　就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淑女，戈齐福问：「今天是什么日子？」那个淑女说：「星期日。」戈齐福说：「那怎么可能？昨天才星期六，今天怎么可能是星期日？就在昨天你说是星期六，而现在它是星期日，在星期六之后，星期日是怎么来的？」那个记者站起来，他说：「我要走了，这个人似乎是发疯的。」所有的弟子都不能够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当那个记者走了，戈齐福大笑。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无关紧要，要很真实地面对你的感觉，要很真实！如果真正的宁静发生在你身上，你就能够笑。

　　据说有一个禅师叫做杜然，当他成道的时候，有很多人问他：「在成道之后你做什么？」他说：「我叫了一杯茶。」接下来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事情就结束了。杜然对他的游戏是严肃的，而他对他的严肃是游戏的，真的，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不要太过于注意别人说什么，只要记住一件事：不要强迫和制造宁静。制造出来的宁静将会是严肃的、病态的、紧张的，但是一个真正的宁静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到你身上？试着去了解这个。你是紧张的，你是不快乐的，你是沮丧的、生气的、贪婪的、暴力的，有一千种病存在，但是你仍然能够练习宁静，这些疾病将会在你里面，而你能够创造出一层宁静，你能够做超觉静坐，你能够使用一个咒语，那个咒语将不会改变你的暴力，它也不会改变你的贪婪，它将不会改变任何深处的东西，咒语只能够给你一个镇定的效果，只有在周围的地方，你会觉得更宁静，这只是一个镇定剂，一个声音的镇定剂，而事实上透过很多方法都能够达到镇定。当你继续重复一个咒语，你就变得昏昏欲睡，任何声音的继续重复都会产生无聊和睡意，你会觉得放松，但是那个放松只是表面上的，你里面还是保持一样。

　　每天继续练习一个咒语，你将会感觉到某种宁静，但那不是真正的宁静，因为你的病还是没有改变，你的人格结构还是维持一样，它只是被粉饰了，当那重复的咒语一停止，当那个练习一停止，你所有的疾病就会再度出现。

　　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追求者从一个老师换到另一个老师，他们继续迁移，继续练习，当他们停止练习，他们就发觉他们还是一样，没有什么事发生。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是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这些是刻意培养的宁静，你必须继续培养它们，当然，如果你继续培养它们，它们就会好像习惯一样地跟着你，但是如果你打破那个习惯，它们就消失了，一个真正的宁静不能够只是借着使用表面的技巧而达到，它必须借着觉知到你所有的存在，不仅要觉知，而且还要停留在你是什么的那个事实之上。

　　保持跟事实在一起，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头脑想要改变——如何改变暴力、如何改变沮丧、如何改变不快乐？头脑寻求改变，它想要用什么方法在未来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形象，因为如此，所以一个人就继续寻求这个方法、那个方法。

　　保持跟事实在一起，不要试着去改变它，这样做一年，定一个日子，说：「从今天起，一年的时间，我将不要想去改变，不管我是怎么样，我就保持怎么样，我将只是警觉和觉知。」我不是在说你不要做任何事，但「警觉」是唯一的努力，你必须警觉，而不要去想改变，不论你是怎么样，你就保持那样，不论你是好是坏或怎么样，你就保持那样。用一年的时间，不要有任何想改变的态度，只要警觉，突然有一天，你将会发现，你已经不再相同了，警觉将会改变每一样东西。

　　在禅里面，他们称它为「坐禅」，只是坐着，什么事都不做，不论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你只是坐着，「坐禅」（Zazen）意味着只是坐着，什么事都不做。在禅寺里，和尚们会整天坐着，坐好几年，你会认为他们在静心，其实不是！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他们不用咒语来创造任何宁静，他们只是坐着，如果一只脚麻木了，他们会感觉到它，他们是警觉的。如果身体觉得疲倦，他们会感觉到身体是疲倦的，身体必须这样去感觉。如果思想在移动，他们也知道它，但他们不试着去停止思想，他们不试着去推开思想，他们不做任何事，思想在那里就好像云在天空中，但是他们知道云无法摧毁天空，它们来了又去。

　　所以，思想在意识的天空中移动，它们来了又去，他们不强迫它们，他们不停止它们，他们不做任何事，他们只是觉知到思想在动，有时候沮丧就像一片云一般地来临，然后每一样东西都蒙上阴影；有时候快乐来临，就好像一道阳光，每一样东西都开始跳舞，就好像花朵开遍了整个意识，但是他们既不被多云的天气所打扰，也不被阳光所打扰，他们只是等着，然后看着东西在移动，他们只是坐在河岸上，而每一样东西都继续在流动，他们不试着去改变任何东西。

　　如果一个不好的思想来临，他们不说：「这是不好的。」因为当你说：「这是不好的。」你就有一个贪欲要去改变它。当你说：「这是不好的。」你就已经将它推开了，你就已经在谴责它，你就想要去将它改变成好的。他们只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没有谴责、没有评价、没有辩护，只是看着、观照着。

　　有时候他们忘了观照，这样他们也不会受打扰，他们知道说：「是的，它是如此」，我「忘了观照，现在我记起来，我将再度观照。」他们不制造任何问题，事实是怎么样，他们就这样去经验它，好几年的时间来了又去，他们继续坐着，继续看着「那是的」。

　　然后有一天，每一样东西都消失了，就好像一个梦，每一样东西都消失了，而你就醒悟了，这个醒悟并不是由练习而来的，这个醒悟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这个醒悟是你的本性，是你基本的本性。因为你能够耐心地等待和观照，而不制造任何问题，所以它就迸出来了。记住这个，把它当成一件非常基本的事：不要制造问题，「不要」制造问题！

　　就在两、三天前，有一个淑女在这里，她说：「我的头脑有性欲，我要怎么办？」另外有一个人来说：「我觉得非常自卑，有一个自卑情结存在，我要怎么办？」我告诉那个人：「如果你感觉自卑，那么就感觉自卑，要知道你是那样在感觉，要怎么做呢？什么都不要做。如果一个人觉得有性欲，那么就去感觉有性欲，要知道你是有性欲的。」但是当我这样告诉他，他感到震惊，因为他来找我是为了要求得改变的技巧。

　　没有一个人接受他自己。你是你自己的敌人，你从来不爱你自己，你从来不安安逸逸地跟自己在一起，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你期待每一个人来爱你，而你本身竟然无法爱你自己，你是那么地反对你自己，你想要以每一个方式来粉碎你自己，然后创造出另外一个人。如果你被允许，你会创造出另外一个人，而你对那个人也不会感到满意，因为你也仍将停留在它的背后。

　　爱你自己、接受你自己，不要制造出不必要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必要的，没有「必要的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任何必要的问题。保持跟你的「实况」在一起，那么蜕变就会发生，但那不是一个结果，你无法强迫它发生，它是一个自然的结论，而不是人为的结果。如果你接受你自己而保持警觉，它就会来临，你无法强迫它，你不能够说：「我将强迫它来。」如果你强迫，那么一个虚假的东西将会发生在你身上，而那个虚假的东西能够被任何人所打扰——被任何人！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接受会使人蜕变，但是为什么当我接受我的感官和欲望时，我觉得我变成好像动物一样，而不是被蜕变？

　　这就是你的蜕变，这就是你真实的存在，成为一只动物有什么不对呢？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能够跟任何动物相比。史史奇以前常说：「我喜爱一只青蛙，我甚至比人更爱它，注意看一只青蛙坐在池边，他是多么静心地坐着！注意看他，他是多么地静心，完全不被整个进行中的世界所打扰，只是坐着，坐着和静心，跟存在合而为一。」史史奇说：「当我还没有成道，我是一个人，而当我成道，我变成就像一只猫。」

　　注意看一只猫，她没有读任何关于放松的书，她就知道如何放松的秘密。如何放松？注意看一只猫。没有人能够比猫更是一个好的老师。猫是放松而且警觉的，如果你放松，你就睡着了，而猫甚至在她睡觉的时候也很警觉，她的身体非常柔软，她每一个片刻都很放松。

　　成为一只动物有什么不对？人透过他的自我而创造出比较，他说：「我们不是动物。」但是没有动物想要变成人。他们很安逸，他们放松在存在里，他们不烦恼，他们不紧张，当然，他们不会创造出任何宗教，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没有任何心理分析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未开化的，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心理分析学家。

　　动物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有这个谴责？这个谴责是人类自我的一部分，人类以较优越者自居，人类认为他们是最高阶的，没有动物同意这种阶级。达尔文说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但是如果你问猴子，恐怕他们不会说人类是一个进化，他们会说他是一个退化，人认为他自己是中心，这是不需要的，这只是自我主义者的谬论。

　　如果你觉得像一只动物，这没有什么不对。成为一只动物，完全成为一只动物，带着完全的警觉去成为一只动物，那个警觉将会揭开你的动物本性，因为那是你真实的存在。你的人性只是假的，你的人格是肤浅的。某人侮辱你，你动物的本性就跑出来，而不是跑出人性；某人谴责你，你动物的本性就跑出来，而不是跑出人性。它是存在的，而你的人性只是肤浅的，如果你接受每一样东西，这个肤浅的人性就会消失，这个肤浅的人性是假的，而你能够变成觉知到你真实的动物，变成觉知到真实的存在是好的，如果你继续警觉，在这个动物里面你将会找到神性，成为一只真实的动物总比成为一个不真实的人来得好。真实的存在才是要点。

　　所以我并不反对动物，我只是反对虚假。不要成为一个虚假的人，要成为一只真实的动物。带着那个真实的存在，你将会变成真实的、实在的。现在你要继续警觉，然后你将会渐渐来到更深的一层，那一层比动物更真实，而那就是神性。

　　记住，神性不仅是在你里面，它也是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它不仅是在动物里面，它也是在所有的树木里面、在岩石里面。神性是在每一样东西里面基本的中心，唯有借着变成虚假的，你才会丧失它，而借着变成真实的，你就能够再度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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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七章　从波浪到宇宙的海洋

1973年2月28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就好像波浪跟着水，火焰跟着火，同样地，宇宙的波浪跟着我们。

　　不论你的头脑向内在或向外在漫游到那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当透过某一特定的感官活生生地觉知时，保持停留在那个觉知当中。

　　斯里阿鲁宾多（SriAurobindo）在某个地方说过，整个生命就是瑜珈，它的确如此，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变成静心。除非每一样东西都变成静心，否则静心就不算发生在你身上，静心不能够只是一部分或一个片断。或者它是——当它是的时候，你完全在它里面——要不然它就不是。你不能够使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静心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这样在尝试。

　　「你」能够变成静心的，但只有一部分的你是不能够变成静心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静心是你整个人的品质，它就好像呼吸，不论你在做什么，你都继续在呼吸，不论你在做什么，你还是继续在呼吸，不论走路、坐着、躺着、睡着，你都继续在呼吸，你没有办法安排说有时候呼吸，有时候不呼吸，它是一个连续。

　　静心是一种内在的呼吸，当我说是「一种内在的呼吸」，我是按照字义来说的，它不是一个隐喻，就好像你在呼吸空气，你也能够呼吸意识，一旦你开始将意识吸进和呼出，你就不再只是肉身的身体。有了那个开始，以一个更高的呼吸来开始，以一个意识的呼吸、生命本身的呼吸来开始，你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那个层面是形而上的。

　　你的呼吸是肉身体的，静心是形而上的，所以你无法使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静心的，你不能够在早上静心，然后就忘掉它。你不能够去到一座庙或一间教室，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去尝试它，那么你将是在尝试一件虚假的事。你能够进入一间教堂，然后出来，但是你不能够进入静心，然后出来，当你进入，你就进入了，不管你去到哪里，现在静心就是你，这是基本的、初级的、初步的事实之一，你必须永远记住。

　　第二，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进入静心，因为整个生命都处于一个深深的静心之中。群山是静心的，星星是静心的，花朵、树木、风、雨等都是静心的，这个地球是静心的，整个生命都是静心的，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进入它，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入门，这样的方式被使用过，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技巧，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教，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宗教无法了解另外一个宗教，因为它们的入门是不同的。有时候一些宗教甚至不以宗教的名字为人所知，你无法认出某些人是具有宗教性的，因为他们的入门是那么地不同。

　　比方说一个诗人，一个诗人不要去找任何老师、不要去到任何庙宇、不要以任何方式成为宗教的——成为所谓宗教的，他就能够进入静心。他的诗、他的创造力就能够变成一个入门，他能够透过它而进入静心；或者一个陶艺家，他只是在创造陶罐，他也能够借着陶罐而进入静心，那个手艺就能够变成一个入门；或者一个射箭家能够透过他的射箭术而变成静心的；或者一个园丁，或者任何人都能够从任何地方进入静心，任何你所能够做的都能够变成一个入门。如果当你在做某事的时候，那个觉知的品质有改变，它就变成一个技巧，所以，你能够想象多少，就有多少技巧，任何行为都能够成为一个入门，所以，行为、技巧、方式、方法都不是主要的，你带给那个行为的意识品质才是基本的东西。

　　印度最伟大的神秘家之一卡比儿（Kabir）是一个织工，即使在他成道之后，他还保持是一个织工，他有千千万万个弟子，他们会来，而且他们会告诉他：「现在停止你的织布，你已经不需要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将会用尽各种方法来照顾你。」卡比儿会笑，而且他会说：「这个织布不只是织布，我在制造布，那是外在的行为，但是同时有某种东西在我里面进行，那是你们看不到的，那是我的静心。」一个织布者怎么能够透过织布而成为一个静心者？如果带到织布的头脑品质是静心的，那么那个行为是无关紧要的，它是不相关的。

　　另外一个神秘家是一个陶艺家，他的名字叫做戈拉（GoAra），他在做陶罐，当他在做罐子时，他会跳舞和唱歌，当他在轮子上做一个罐子，当那个罐子集中在轮子上，他也在他自己里面集中。外面的人只会看到一件事：那个轮子在移动，那个陶罐在成型，而他在使那个陶罐归于中心，你只看到一个归于中心，而另外一个归于中心也同时在发生：他也同时在归于中心。当他将那个罐子归于中心，当他在帮助那个罐子成型，他也同时在内在意识看不见的世界里成型，当那个罐子被创造出来，那并不是他在做的真正的东西，事实上，他同时也是在创造他自己。

　　任何行为都能够变成静心的，一旦你知道一个行为如何变成静心的，你就能够将你所有的行为都变成静心的，那么整个生命就变成瑜珈。在街上走，或是在办公室里工作，或只是坐着而什么事都不做，只是闲着，或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够变成静心的。所以，记住：静心不属于行为，它属于你带给那个行为的品质，现在我们将进入这些技巧。

第一个技巧：

　　就好像波浪跟着水，火焰跟着火，同样地，宇宙的波浪跟着我们。

　　「就好像波浪跟着水，火焰跟着火，同样地，宇宙的波浪跟着我们。」首先试着去了解波浪是什么，然后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波浪的意识如何帮助你进入静心。你看过海洋中的波浪，它们出现，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们是存在的，但是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它们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关于波浪第一件要了解的事。波浪出现，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存在的，但是以一个更深的意义而言，它是不存在的，以一个更深的意义而言，只有海洋存在。没有海洋，波浪无法存在，即使当波浪在那里，也只有海洋存在，波浪只是一个形式，而不是实质，海洋才是实质，波浪只是一个形式。

　　因为语言的缘故，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们说「波浪」，所以波浪看起来好像是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不要使用波浪，而使用「波动」，那一定会更好。没有波浪，只有波动，波动只是一个活动，而不是一样东西；只是活动，而不是实质；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物质。那个物质是海洋，而波浪只是形式，海洋也可以是宁静的。波浪会消失，但是海洋依然存在。

　　海洋可以是宁静的或是移动的，或是有很多活动，或是没有活动，但是你无法找到宁静的波浪，波浪是活动，而不是实质，当那个活动在那里，那个波浪就在那里，它是一个波动、一个运动、一个简单形式的运动，但是当宁静来临，当不活动来临，那个波浪就不复存在了，而海洋仍然存在，在两种情况里，海洋都是真实的存在，波浪只是一个游戏的形式，波浪发生了，然后消失，但是海洋依然。

　　第二，波浪看起来好像是个体，每一个波浪都有它自己的人格——独特的，不同于任何其它的，没有两个波浪是类似的。某些波浪是大的，某些波浪是小的，它们有它们自己独特的特性，每一个波浪都有它自己的特性，当然，每一个波浪都跟其它波浪不同，或许一个波浪会升起，而另一个波浪会消逝。当一个波浪在升起，另外一个就在消失，不可能两者都一样。一个在升起，另一个在消失，但是，在它们两者背后真实的存在是一样的，它们看起来不同，它们看起来是分开的，它们看起来是个别的，但那个外观是骗人的，在深处，只有海洋存在，不管它们看起来是如何地不相关，事实上，它们还是相关的。当一个波浪在升起，而另外一个波浪在消逝，你或许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任何关系，那个关系或许不出现，因为一个上升的波浪怎么会跟一个正在消逝的波浪相关呢？

　　一个老人在垂死，而一个小孩子被生下来，他们怎么关联呢？如果他们是相关的，他们两个会一起死，或者他们会一起被生出来。小孩子被生下来，而老人死了；一个波浪在消失，而另一个在升起，但是那个上升的波浪或许是从那个消失的波浪得到能量，那个消失的波浪或许是借着它的消逝来帮助另一个波浪升起，那个消失的波浪或许是那个上升波浪的原因。

　　在深处，它们都跟同一个海洋相关联，它们不是不同的，它们不是不相关的，它们不是分开的，它们的个体性是虚假的、幻象的，它们是「非个体」，它们的二分性使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个体，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它们的非二分性才是真理。

　　现在我要再读那段经文：「就好像波浪跟着水，火焰跟着火，同样地，宇宙的波浪跟着我们。」我们只是宇宙海洋里的波浪，静心冥想它，让这个感觉深入你里面，开始感觉你的呼吸像一个波浪的上升，你吸进，你呼出，进入你里面的那口气在一个片刻之前是某一个别人的气，而离开你的气在下一个片刻将会变成某一个别人的气。呼吸只是生命海洋里的波动，你不是分开的，你并非只是波浪，你们在深处是一体的，我们是在一起的，个体性是虚假的、幻象的，因此，自我就是唯一的障碍。个体性是虚假的，它看起来好像存在，但它不是真实的，那真实的是非个体的、是海洋的、是一起的。

　　那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宗教都反对自我主义的态度，那个说没有神的人或许不是非宗教的，但是那个说「我是」的人是非宗教的。

　　佛陀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任何神；马哈维亚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任何神，但是他们都达成了，他们都达到了，他们实现了全然性和完整性。如果你不相信任何神，你或许不是非宗教的，因为神不是宗教的基本要素，「非自我」才是宗教的基本要素，而即使你带着一个自我主义者的头脑来相信神，你也是非宗教的，带着一个非自我主义者的头脑是不需要去相信神的，你会自然地落入神性。没有自我的话，你无法执着于波浪。你必须掉进海洋。带着自我，你就继续执着于波浪，将生命看成一个海洋，而感觉你自己就像一个波浪，让这个感觉进入你里面。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使用这个技巧，当你在呼吸的时候，感觉海洋在你里面呼吸，海洋来到你身上，走出、进入、走出，随着每一个吸气，感觉一个波浪在上升，随着每一个呼气，感觉一个波浪在消失，而在这两者之间，你是谁？只是一个空无、尚雅（Shunya）、一个空，有了那个空的感觉，你就蜕变了，有了那个空无的感觉，所有你的悲惨都会消失，因为悲惨需要一个中心——一个虚假的中心，而那个空是你真正的中心，有了它的存在，就没有悲惨，你就处于一个深深的安逸之中，因为你是不存在的，谁来紧张呢？你是充满喜乐的，并不是说你是充满喜乐的，因为你不存在，所以只有喜乐存在，如果没有你的话，你能够创造出悲惨吗？

　　那就是为什么佛陀从来不说：在那个状态里，在那个最终的状态里，将会有阿南达（ananda）——喜乐。他从来不这样说，他说：将不会有悲惨，就是这样，谈论喜乐或许会误导你，所以佛陀说：不要求喜乐，只要试着去了解你如何能够没有悲惨而存在，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没有你自己而存在。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波浪以为它自己是跟海洋分开的，那么就会有问题，如果一个波浪认为它自己是跟海洋分开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将会立刻进入，那个波浪必须消失，而那个波浪可以看到在它的周围都是正在消逝的波浪。你无法欺骗你自己太久，那个波浪看到其它的波浪正在消逝，因此那个波浪知道，即使它正在上升，死亡也是隐藏在某一个地方，因为那些其它的波浪在一个片刻之前正在升起，而现在却在往下掉、在消失，所以你终究不免一死。如果波浪认为它自己跟海洋是分开的，那么那个对死亡的恐惧迟早一定会出现，但是如果波浪知道它不存在，而只有海洋存在，那么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波浪会死，海洋是不会死的。我会死，但是生命不会死。你会死，你将会死，但是宇宙不会死，存在不会死，存在继续波动，它在你里面波动，它将会在别人里面波动，而当你的波浪要消失的时候，借着你的消失，其它的波浪将会升起，海洋就继续下去。

　　一旦你从波浪把自己分离出来，而跟海洋、跟那无形的合一，感觉合一，而且达到跟它的一体，那么对你来讲就没有死亡，否则对死亡的恐惧将会产生悲惨，在每一个痛苦里，在每一个极度的痛苦里，在每一个焦虑里，基本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你在害怕、在颤抖，你或许没有意识到它，但是如果你深入内在，你将会发现每一个片刻都有一个颤抖，因为你即将会死。

　　你可以创造出很多安全措施，你可以在你的周围创造出一个碉堡，但是没有一样东西会有所帮助，没有一样东西会有所帮助，灰尘覆盖在另外的灰尘上面！（长江后浪推前浪！）你将会凋零。你是否曾经观察过，或静心冥想过一个事实？当你只是走在路上，灰尘就粘住你的鞋子，那些灰尘或许是拿破仑的身体，或亚历山大帝的身体，在某一个地方，目前亚历山大帝只是灰尘，而那个粘住你身体的灰尘或许曾经是亚历山大帝的身体。

　　你的情形也将会一样，现在你在这里，下一个片刻你将会不在，你的情形也将会一样！迟早那些灰尘将会粘在另外的灰尘上面，波浪将会消失。恐惧会抓住你。只要想象你自己是迭在别人鞋子上面的灰尘，或者想象某个做陶器的人把你做成陶罐，把你的身体、把你爱人的身体做成陶罐，或是想象你自己进入一条软虫里，或是变成一棵树，这种事正在发生。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形式，而形式必须一死，只有那无形的才是永恒的，如果你执着于形式，如果你将你自己跟形式认同，如果你感觉你自己是一个波浪的形式，那么你是自己在陷入麻烦。

　　你是海洋，而不是波浪。

　　这个静心能够有所帮助，它能够使你蜕变，它能够成为一个突变，但是要让它散布到你所有的生活里，当呼吸的时候，要想它，当吃东西的时候，要想它，当走路的时候，要想它。想两件事情：形式一直都是波浪，而无形的一直都是海洋，那个无形的是不朽的，而形式是必有一死的，并不是说有一天你将会死，你每一天都在死。童年死掉，然后青春就被生下来，接下来青春死掉，老年就被生下来，然后老年死掉，形式就消失了。

　　你每一个片刻都在死，然后变成其它某种东西，其它某种东西就被生出来，你生下来的第一天并不是你唯一生下来的第一天，那只是你未来很多世的一部分，而你这一生的死也不是第一次死，它只是这一生的死。你以前一直都在死，每一个片刻都有某种东西在死，而其它某种东西在生，你的一部分死，而另外一部分生。

　　生理学家说七年之内没有什么旧的东西会停留在你的体内，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每一个细胞都在改变，如果你会活七十年，那么你的身体会被一再一再地更新十次，每七年你就会换一个新的身体，不是突然地，每一个片刻都有某种东西在改变。

　　你是一个波浪，而那个也不是实在的，你每一个片刻都在改变，波浪不可能静止，波浪必须改变，波浪必须经常移动，不可能有一个不移动的波浪现象，怎么可能有那个现象呢？一个不移动的波浪是不具意义的。有移动、有过程，你是一个过程、一个移动，如果你跟这个移动和过程认同，而认为你自己局限有生与死之间，那么你将会处于悲惨之中，那么你就把表象看成真实的存在，这就是山卡拉所称的「马耶」——幻象。海洋就是婆罗门，海洋就是真理。

　　所以，把你自己想成一个波浪，或者想成一个上升或下降波浪的连续，而只要成为这个现象的一个观照，你不能够怎么样，这些波浪将会消失，显示出来的将会消失，你对它毫无办法，每一样努力都绝对没有用，只有一件事能够做，那就是去观照这个波浪的形式，一旦你变成一个观照，突然间你就会觉知到某种超出波浪之外的东西、某种超越波浪的东西、某种在波浪里面，同时又在波浪外面的东西、某种形成波浪而又超出波浪的东西，而那就是海洋。

　　「就好像波浪跟着水，火焰跟着火，同样地，宇宙的波浪跟着我们。」宇宙的波浪跟着我们。你不是，而宇宙是，它透过我们来波动，感觉它、沉思它、冥想它，让它以很多很多方式发生在你身上。

　　我告诉过你关于呼吸。性欲在你里面升起，感觉它，不要把它感觉成你的欲望，只要把它感觉成海洋在你里面波动，只要把它感觉成是生命在脉动，只要把它感觉成生命在你里面产生一个波浪。你们在爱的行为当中会合，不要把它想成是两个波浪在会合，不要把它想成是两个个体在会合，而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个体互相融入，已经不再有两个个体，波浪已经消失，只有海洋被保留下来，那么性行为就为成一个静心。不论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不要把它感觉成好像它是发生在你身上，而要感觉好像它是发生在宇宙，你只是它的一部分，只是表面的一个波浪。将每一样东西都留给宇宙。

　　有一位禅师名叫道前（Dogen），当他觉得饿的时候他会说：「似乎是宇宙透过我而觉得饿。」当他觉得渴他会说：「存在透过我而觉得渴。」静心就是会引导你到这种状态，然后每一样东西就从你的自我消散了，而成为宇宙的一部分，那么，不论发生什么都是发生在宇宙本身，你已经不复在此，那么就没有罪恶、没有责任。

　　我不是说你将会变成不负责任的，我不是说你将会变成一个罪人，罪恶将变得不可能，因为罪恶只能环绕着自我而发生。将不会有责任，因为责任只能环绕着自我而发生。只有你是，所以你能够对谁负责任呢？如此一来，如果你看到某人正在垂死，你会觉得你跟着他、你正在他里面垂死，整个宇宙正在垂死，而你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到某些花正在开，你将会跟着它开花，现在整个宇宙都变成你，存在于一个这么深的密切关系与和谐当中就是存在于三摩地里面。

　　静心就是道路，而这个「成为一体」的和谐，这个跟一切成为一体的感觉就是结束、就是目标。尝试它！记住海洋，忘掉波浪。每当你记住波浪，而开始像波浪来行动，记住，你是在做某种错误的事情，而你会因为它而产生痛苦。

　　没有神在惩罚你。每当你成为某种幻象的牺牲品，你就在惩罚你自己。法则（达摩）、道就在那里，如果你的行动跟它保持和谐，你就觉得喜乐；如果你的行动违背它，你就觉得你自己处于痛苦之中；没有一个人坐在天上来惩罚你，你的罪恶并没有记录，那是不需要的，它就好像地心引力，如果你正确地走，地心引力是一个帮助，没有它，你无法走路，如果你走得不对，你将会掉下来，你或许会骨折，但没有一个人在惩罚你，它只是宇宙的法则，它只是地心引力，它是「非人的」地心引力。

　　如果你走得不对而掉下去，你将会骨折，如果你走得对，你就能够使用地心引力，那个能量可以被错误地运用，也可以被正确地运用。当你把你自己感觉成一个波浪，你是在违反宇宙的法则，你是在违反真实的存在，那么你将会为你自己创造出痛苦，「业（Karma）的法则」的意义就是如此。没有一个「法则的给予者」，神不是一个法官。成为一个法官是丑陋的，而如果神是一个法官，他一定会非常无聊，或者现在他一定已经发疯了。它不是一个法官，它不是一个法则的给予者，宇宙有它本身的法则，而基本的法则就是：成为真实的就是存在于快乐之中，成为不真实的就是存在于悲惨之中。

第二个技巧：

　　不论你的头脑向内在或向外在漫游到哪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不论你的头脑向内在或向外在漫游到哪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头脑就是门——就是这个头脑。不论它漫游到哪里，不论它在想什么、沉思什么、梦想什么，就这个头脑、就这个片刻，就是门。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方法，因为我们从来不认为一般的头脑就是门，我们以为要某种超级头脑，要像佛陀或耶稣的头脑才能够进入，我们以为他们有某种超人的头脑。就是你有的这个头脑、这个继续在做梦、继续在想象有关的或无关的思想的头脑、这个充满着丑陋的欲望、热情、愤怒、贪婪以及所有被谴责的东西的头脑、这个超出你的控制，将你拉到东又拉到西，推到这里又推到那里，经常是一个疯人院的头脑，就是这个头脑，经文说，它就是门。不论你的头脑漫游到哪里，不论哪里，记住：客体是无关的，不论你的头脑漫游到哪里，内在或外在，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有很多事情必须被了解，第一，平凡的头脑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凡，平凡的头脑并非跟宇宙的头脑不相关的，它是它的一部分，它的根深入存在的中心，否则你无法存在，即使罪人也植根于神性，否则他不能够存在，即使魔鬼存在，他也不能没有神性的支持而存在。

　　存在本身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它根入每一个人。你的头脑在做梦、在想象、在漫游、在紧张、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在悲惨之中，不论它怎么活动，不论它移动到哪里，它都保持根入「整体」，否则它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够离开「存在」，那是不可能的，就在这个片刻，你根入于它。

　　所以要怎么办呢？如果就在这个片刻我们植根于它，那么它在自我主义者的头脑看起来是无事可做的，我们已经是神性，所以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呢？你植根于神性，但是你没有觉知到那个事实，当头脑在漫游，有两样东西——头脑和漫游；头脑里面的客体和头脑本身；飘浮在天空中的云和天空本身。

　　有两样东西：云和天空。

　　有时候或许会发生一个情况，天空中有很多云，然后天空就消失了，你看不到天空，但即使你看不到它，它也没有消失，它不可能消失，没有办法使天空消失，它是存在的，不管它是隐藏起来的或是没有隐藏起来的，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的，它一直都在那里。

　　但是云也在那里，如果你注意云，天空就消失了，如果你注意天空，那么云就只是偶发性的，它们来了又去，你不必太担心它们，它们来了又去，它们一直在来，也一直在去，它们丝毫都没有摧毁天空，它们丝毫都没有使天空变脏，它们甚至没有碰触到天空，天空依然保持处女状的。

　　当你的头脑在漫游，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云、思想、客体、意象，而另外一个是意识，是头脑本身。如果你太过于注意那些云、那些客体、那些思想、那些意象，那么你就忘记了天空，你忘记了主人，而变得过分注意在客人。那些思想、意象、漫游等，都只是客人，如果你将自己集中在客人身上，你就忘掉了你自己的本性。改变你注意的焦点，从客人转到主人，从云转到天空，很实际地去做它。

　　一个性欲升起，这是一个云，或者想要有一个更大房子的贪婪升起，这也是一个云，你的心神会变得被它所占有，以致于你完全忘记它是对谁升起的、是对谁发生的、是谁在它的背后？这个云是在什么天空中移动？记住那个天空，突然间，那个云就会消失，你只需要改变你的焦点，从客体转到主体，从外在转到内在，从云转到天空，从客人转到主人，只要改变焦点。

　　临济禅师在讲道，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说：「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是谁？」临济停止说话，每一个人都很警觉地在注意，不知道他将会给予什么样的答案！但是人没有回答，他从他的椅子上走下来，走到那个人的耳边，所有群众都非常警觉地注意着，他们甚至不敢呼吸，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本来应该可以从椅子那边回答，而不需要走下来。那个人变得害怕，临济禅师带着一副穿透的眼睛走向他，他抓住那个人的领子，使他震撼了一下，然后告诉他：「闭起你的双眼！记住，是谁在问这个'我是谁'的问题？」那个人闭起眼睛，当然他是害怕的，他向内走去找寻是谁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又等待。他的脸变得很宁静、很镇静，几乎完全静止，然后临济禅师就必须再度摇撼他：「现在走出来，然后告诉每一个人'我是谁！'」那个人开始笑，然后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回答方式，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我也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回答。」

　　那只是一个焦点的改变，你问「我是谁？」这个问题，你的头脑集中在问题上面，而答案就隐藏在那个问题背后的发问者里面，改变那个焦点，回到你自己。

　　这段经文说：「不论你的头脑向内或向外漫游到哪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从客体移到头脑本身，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头脑。因为客体的缘故，所以你才变得平凡，当你回到头脑本身，突然间，你自己就变成一个佛，你已经是一个佛，只是被很多云所覆盖，你不仅被那些云所覆盖，你还执着于你的云，你不允许它们移动，你认为那些云是你的财产，你以为你有越多越好，你以为你有越多，你就越富有，而你的整个天空、整个空间，都只是隐藏起来的。就某种方式而言，它已经消失在云里面，而云已经变成了你的生命，属于云的人生就是世界。

　　这个焦点的改变甚至可以立刻发生，它一直都是立即发生的，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然后它就会突然发生，你必须做很多，但是它从来不是渐渐发生的，你必须做了又做，做了又做，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当你就处于那个要蒸发的温度上，突然间，水就不见了，它已经蒸发了。突然间，你就不在客体里面，你的眼睛并没有集中在云上面，突然间，你已经转向内在，而进入了内在的空间。

　　它从来不会渐渐地发生，它从来不会说你眼睛的一部分已经转向内在，而另外一部分跟着外在的云，不！它不是以百分比来发生的，它不会说：现在你已经变成百份之十的内在和百份之九十的外在，或是百份之二十的内在和百份之八十的外在，不！当它发生，它就是百份之百的发生，因为你的焦点集中是无法分开的，要不然就是你看到客体，要不然就是你看到你自己；要不然就是世界，要不然就是婆罗门。你能够回到世界，你也能够再度改变你的焦点，你是主人，真的，唯有当你能够如你喜欢地改变你的焦点，你才是主人。

　　我记得有一个西藏的神秘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帕

　　（Marpa），当他成道，当他变成一个佛，当他转向内在，当他接触到内在的空间，接触到那无限的，有人问他：「马帕，你现在如何？」马帕的回答是很特别的、是料想不到的，没有一个佛曾经那样回答，马帕说：「跟以前一样地悲惨。」那个人觉得很迷惘，他说：「跟以前一样地悲惨？」但是马帕笑了，他说：「是的，但是有一个差别，而那个差别就是：现在那个悲惨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有时候只是为了要尝一下世界的滋味，我的头脑才向外移，但是现在我是主人，在任何片刻我都能够走向内在，而在两极之间移动是很好的，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保持活生生的，我想移动到哪里就移动到哪里！」马帕说：「现在我能够移动，有时候我进入悲惨，但是现在那个悲惨已经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而是我发生在它们上面，但我保持不为所动。」当然，当你自愿地移动，你就能够保持不为所动。

　　一旦你知道如何改变你的焦点到内在，你就能够回到世界，每一个佛都曾经回到世界，他也会集中在外在，但是如此一来，那个内在的人已经有了一个不同的品质，他知道那是他的焦点集中，这些云都被允许去移动，这些云不是主人，它们无法支配你，你允许它们存在，而那是美好的，有时候，当天空充满了云，那是很美的，云的移动是很美的，如果天空保持它本身，它可以让云移动。唯有当天空忘掉它自己，而只有云存在，问题才会产生，那么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丑陋的，因为那个自由已经消失了。

　　这一段经文是很美的，「不论你的头脑向内在或向外在漫游到哪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这段经文在禅的传统里面被使用得很深入，禅说：你平凡的头脑就是佛的头脑，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是一个佛，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是一个佛，当你在从井里提水，你也是一个佛，你是一个佛！当你在从井里提水，当你在吃东西，当你躺在床上，你是一个佛，简直不可思议！它看起来令人迷惑，但它是真理。

　　如果当你在提水的时候你只是在提水，如果你不会从它产生出任何问题，而只是提水，如果你的头脑没有被云所覆盖，而天空是空的，如果你只是在提水，那么你就是一个佛。吃东西的时候只是吃，而不要做任何其它事情。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做千千万万件事情，头脑或许根本就不在这里，你的身体或许就像机器人一样地吃，而你的头脑或许在其它某一个地方。

　　前几天有一个大学生在这里，他的考期快到了，所以他来问我：「我非常混乱，而我的难题就是：我爱上一个女孩子，当我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我就想到我的考试，当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只有想到我的女朋友，所以要怎么办？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并不在那里，我在我的想象中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而当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跟她在一起，我一直在想我的问题，一直在想着即将来临的考试，所以每一件事都变得一团糟。」

　　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变成一团糟，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那个男孩身上。当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想到家里；当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想到办公室。你不能够做这么一件魔术般的事。当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只能够在家里，你不能够在办公室，如果你在办公室，你是不健全的，你是发疯的，那么每一样东西都会进入每一样另外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一样东西是清楚的，这样的头脑是一个问题。

　　当你从井里打水，当你从井里带水出来，如果你只是在做这个单纯的行为，你就是一个佛。有很多次，如果你去到禅师那里问他们：「你是怎么做的，你的实践是什么？你的练习是什么？你的静心是什么？」他们会说：「当我们觉得想睡，我们就睡，当我们觉得饿，我们就吃，一切就是如此，没有其它的练习。」但这是非常费力的，它看起来很简单，如果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能够只是吃，当你坐着的时候，你能够只是坐着，其它任何事都不要做，如果你能够停留在那个片刻，而不要从它走开，如果我们能够融入那个片刻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如果现在这个片刻就是唯一的存在，那么你就是一个佛，这个头脑就变成一个佛的头脑。

　　当你的头脑在漫游，不要试图去阻止它，而要觉知到那个天空，当头脑在漫游，不要试图去阻止它，不要试图去将它带到某一个点，带到某一个集中的点，不！让它漫游，但是不要太过于注意那个漫游，因为不管你赞成或反对，你都是在顾虑那个漫游。

　　记住天空，允许漫游，而只要说：「好，它只是一个在路上的交通。」有很多人在走这条路或那条路，在头脑里面也有同样的交通在继续着。「我只是天空，而不是云。」——感觉它，记住它，停留在它里面，迟早你将会感觉到那个云流动的速度缓慢下来，而云与云之间的距离加大，它们变得没有那么暗、那么浓。当那个速度已经降下来，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被看到，天空就可以被看到。继续把你自己感觉成天空，而不是云，迟早有一天，当你的焦点真正向内，云将会消失，那么你就是天空，永远纯净的天空，「永远都是处女」的天空。

　　一旦你知道了这个处女性，你就能够回到云，回到云的世界，然后那个世界就有它本身的美，你可以进入它，但是，如此一来你是一个主人，世界并不是不好的，世界成为主人，那才是问题，如果你是主人，你可以进入世界，那么世界有它本身的美，它是美的、它是可爱的，但是你必须成为一个内在的主人才能够知道它的美和它的可爱。

第三个技巧：

　　当透过某一特定的感官活生生地觉知时，保持停留在那个觉知当中。

　　「当透过某一特定的感官活生生地觉知时，保持停留在那个觉知当中。」你透过你的眼睛来看，记住，你透过你的眼睛来看。眼睛是不能够看的，是你透过它们来看，那个「看者」隐藏在背后，眼睛只是一个开口、一个窗户，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借着眼睛在看，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借着耳朵在听，没有人曾经借着耳朵在听，是你透过耳朵在听，而不是借着耳朵在听，那个「听者」隐藏在背后，耳朵只是接受器官。

　　我碰触到你，我给你一个爱的碰触，我打你一下，手并没有在碰触你，是我透过手来碰触你，手只是工具性的，所以可能有两种形式的碰触：当我真正碰触你，或者我只是在避免那个碰触，我能够以避免碰触的心情来碰触你的手，我或许不在我的手里，我或许在退缩。尝试这个，你将会有一个不同的、遥远感觉。将你的手放在某人身上，然后缩回你自己，一只死的手会在那里，但是你不在那里。如果别人是敏感的，他将会感觉到一只死的手，他会觉得被侮辱了，你在欺骗，你只是显示你在碰触，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在碰触。

　　女人对这个非常敏感，你无法欺骗她们，她们对碰触、对身体的碰触有更深的敏感度，所以她们知道。或许先生正在谈论一些很美的事，他或许买了花回来，然后说：「我爱你」，但是他的碰触可能显示出他的心并不在那里，对于你的心有没有跟她们在一起，女人有一个直觉的感觉，要欺骗她们是困难的，除非你是一个主人，除非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否则你无法欺骗她们，但是一个主人不会想变成一个先生，困难就在这里。

　　任何你所说的都将会是假的，你的碰触会将它显示出来。小孩子非常敏感，你无法欺骗他们，你可以拍拍他们，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用心的拍打，如果你的手不是一个流动的能量、一个爱的能量，他们会知道，那么他就好像一个死的东西在被使用。当你完全在你的手里，当「你」在移动，当你存在的核心来到了你的手，当你的灵魂有在那里，那么那个碰触就会有不同的品质。

　　这段经文说：感官只是门，只是接收站、媒介、工具、接收器，你隐藏在后面。「当透过某一特定的感官活生生地觉知时，保持停留在那个觉知当中。」当听音乐的时候，不要把你自己忘在耳朵里，不要把你自己丧失在耳朵里，记住那个隐藏在背后的觉知，要警觉！「当看到某人……」尝试这个：你现在就可以尝试它，注意看着我，什么正在发生？你可以用眼睛注视着我，当我说「用眼睛」，它意味着你没有觉知到你隐藏在眼睛的背后，你可以透过眼睛来看我，当我说透过眼睛，那么眼睛只是介于你和我之间，你站在眼睛的背后，透过眼睛来看，就好像一个人透过窗户或眼镜来看。

　　你曾经看过银行员从他的眼镜上面看吗？他的眼镜已经滑到了鼻子上面，而他以这样在看。以那种方式来看我，以那种方式朝着我看，好像你从眼睛的上面来看，好像眼睛已经向下滑到你的鼻子上，而你站在后面看着我，突然间你会感到一个品质的改变，你的焦点改变了，你的眼睛变成只是门，这变成一个静心。

　　当你在听的时候，只要透过耳朵来听，而保持觉知到你内在的中心。当你碰触的时候，只要透过手来碰触，而记住那个内在的、隐藏在背后的。从任何感官，你都能够有一个内在中心的感觉，每一个感觉都能够进入到内在的中心，它必须向内在的中心报告，那就是为什么当你看着我、听着我，当你有透过眼睛来看我，透过耳朵来听着我，在你内在的深处你知道，你在看的和你在听的是同一个人。

　　如果我有某一种身体的味道，你也会闻到它，那么就有三个不同的感官来向中心报告，那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协调，否则那将会是困难的，如果你的眼睛看，而你的耳朵听，那么将很难知道，你在看和你在听的是同一个人或是两个不同的人，因为这两个感官是不同的，它们从来不会合，你的眼睛从来不知道你的耳朵，而你的耳朵也从来没有听过你的眼睛，它们互相不知道，它们从来不会合，它们甚至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

　　所以，每一样东西是如何变成综合的？耳朵会听、眼睛会看、手会碰触、鼻子会闻，而突然间在你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你知道这是同一个人在听、在看、在碰触、在闻，这个「知者」跟感官是不同的，每一个感官都向这个「知者」报告，而在这个「知者」里面，在这个中心，每一样东西都被汇总而变成一体，这是奇迹般的。

　　我是一体的，在你外面，我是一体的！我的身体和身体的「在」、我身体的味道、对我的谈话等是一体的，而你的感官会将我分开，如果我说了些什么，你的耳朵将会报告，如果有某种味道，你的鼻子将会报告，如果我可以被看见，你的眼睛将会报告，它们会将我分成好几个部分，但是在你里面的某一个地方，我还是会变成一体，我在你里面变成一体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存在的中心，就是你的觉知，而你却完全把它给忘了，这个忘却就是无知，而那个觉知将会打开自我了解之门，你无法以其它任何方式来知道你自己。

　　「当透过某一特定的感官活生生地觉知时，保持停留在那个觉知当中。」保持跟那个觉知在一起，保持停留在那个觉知当中，保持警觉，刚开始的时候，那是困难的，我们会一直进入昏睡之中，而透过眼睛来看似乎是费力的，以眼睛来看是容易的，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感到某种紧张，如果你试着透过眼睛来看，不仅你会感到紧张，那个被你看的人也会感到紧张。

　　如果你透过眼睛注视着某人，他会觉得好像你在侵犯他，好像你在做一些不礼貌的事，因为如果你透过眼睛来看，别人将会马上觉知到你的行为不适当，因为你的看将会变成一种穿透，你的看将会进入很深，如果它来自你的深度，它将会穿入别人的深度，那就是为什么社会有一个隐含的安全措施。不要太深入地看任何一个人，除非你处于爱当中，如果你在爱当中，你就能够深入地看别人，你能够穿透到深处，因为别人不会害怕，别人可以是赤裸的、完全赤裸的，别人可以是易受伤害的，别人可以对你敞开，但是平常如果你不是处于爱当中，你就不被允许直接去看，你就不被允许去看穿别人。

　　在印度，一个能够以穿透性的方式来看别人的人就叫做路奇恰（luchcha），路奇恰的意思是「看者」，luchcha这个字来自lochan，lochan的意思是「眼睛」，而luchcha的意思是一个变成眼睛来对着你的人，所以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会认为你是路奇恰。

　　首先用一些客体来尝试，比方说一朵花、一棵树，或是晚上的星星，它们不会觉得被侵犯，它们也不会拒绝，相反地，它们将会觉得喜欢，将会觉得很好，而且感激。首先用它们来尝试，然后再用你所爱的人来尝试，比方说你的太太或你的小孩。有时候将你的小孩放在大腿上，然后透过眼睛来注视着他，那个小孩将会了解，他会比其它任何人更了解，因为他还没有被社会所污染，他的性格还没有变得异常，他仍旧是自然的，如果你透过眼睛来看，他将会感觉到深深的爱，他将会感觉到你的「在」。

　　注意看你的爱人，或是你所爱的，然后渐渐地，当你得到那个感觉，当你对它变得更老练，你将能够注意看任何人，因为如此一来没有人会知道有人那么深地在看，一旦你通晓了这个艺术，通晓了这个能够一直很警觉地站在你感官背后的艺术，那么那些感官就不能够欺骗你，否则那些感官会欺骗你。

　　在一个只是表象的世界里，它们欺骗了你，它们让你感觉那是真实的，如果你能够以感官来看，而且保持警觉，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将会渐渐变成是幻象的、是梦一般的，而你将能够贯穿到那个实质、贯穿到它最实质的部分，那个实质就是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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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八章　立即成道以及它的障碍

1973年3月1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个问题：

　　你说或者是一个人看到世界，或者是一个人看到婆罗门，而渐渐增加地感知到婆罗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经验当中，我们觉得，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宁静，我们对神圣存在的感觉会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真实的经验从来不是渐进的，而是立即的，那么这个渐渐的成长和清晰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成道是立即的还是渐进的？」有很多事必须了解，有一个传统说成道是渐进的，每一件事都能够被分成很多等级，每一件事都能够被分成很多步骤，就好像任何其它东西一样，知识也可以被划分，你能够变得越来越聪明，你能够变得越来越悟道，这种说法广泛地被接受，因为人的头脑无法构思任何立即的东西，头脑想要去分隔、去分析，头脑是一个分割者，分等级可以被头脑所了解，但是「立即」并不是心理的，它是超出头脑的。

　　如果我告诉你，你是无知的，而你会渐渐变聪明，那是可以理解的，你能够理解它，如果我告诉你：「不，没有渐进的成长，你不是无知，就是成道，那个跳跃是立即的。」那么「如何变成成道」的问题就会产生，如果它不是渐进的，那么就不能够有进步，如果没有成长的等级，那么你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前进。要从哪里开始呢？在一个突然的爆发里，开始和结束两者是在一起的，在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差距，所以要从哪里开始呢？那个开始就是结束。

　　它对头脑来讲变成一个谜、变成一个公案，但立即成道似乎是不可能的，并不是说它不可能，而是头脑无法想象它。记住，头脑怎么能够想象成道？它办不到。「内在的爆发是渐进的成长」这个说法被广泛地接受，甚至很多成道的人也对你们的头脑让步，他们说：「是的，有渐进的成长。」并不是有渐进的成长，是他们接受你的态度和你感知的方式而说的，他们对你有很深的慈悲，他们知道如果你开始认为那是渐进的，那个开始是好的，但是将不会有渐进的成长，然而，如果你开始，如果你继续追寻，有一天，那件立即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你身上。但如果说成道只可能是立即的，而不可能是渐进的成长，那么你将甚至不会去开始，而它将永远不会发生，有很多成道的人说成道是渐进的，他们只是为了要帮助你、为了要说服你去开始。

　　有某些东西透过渐进的过程是可能的，但是成道不能够如此，成道不可能如此，某些其它东西是可以的，但是那些其它的东西能够变得有所帮助，比方说，如果你要使水蒸发，那么你对它加热，它就会蒸发，在某一特定的点，在一百度的时候，蒸发将会发生——立即地！在水和蒸气之间并没有渐进的成长，你不能够加以分隔，你不能够说这些水是一些蒸气和一些水，要不然它就是水，要不然它就是蒸气，突然间，那个水跳到蒸气的状态。这是一种跳跃，而不是渐进的成长，但是借着加热，你渐渐把热给予水，你帮助它达到一百度、达到沸点，这是一个自然的成长，直到沸点之前，那些水将会以变得越来越热而成长，然后蒸发就会立即发生。

　　所以有很多大师，他们非常聪明而且慈悲，他们使用人类头脑的语言，那些语言是能够被了解的，他们告诉你：「是的，有渐进的成长。」这种说法给你勇气、给你信心，给你希望，而且给你一个它能够发生的可能性。你无法在一个立即的爆发当中达成，但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带着你的限制、带着你的柔弱，你也能够成长而达到它，它或许需要花很多世，但仍然有希望，你会借着你所有的努力而变热。

　　第二件要记住的事：即使热水也还是水，所以即使你的头脑变得越清楚，你的知觉变得越纯净，你变得更道德、更归于中心，你还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佛，你还是没有成道，你变得越宁静、越安详、越镇定，你感觉到一个深深的喜乐，但是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你的感觉实际上是负向的，而不是正向的。

　　你觉得镇定是因为你比较不紧张，你觉得喜乐是因为你较不执着于你的痛苦。你不制造痛苦，你觉得镇定，并不是说你已经达成了那个「一体」，而只是说现在你比较不分裂。记住：你的成长是负向的。你只是热水，任何片刻你都可能达到沸点，当它发生，你将不会感觉到镇定，你甚至不会感觉到喜乐，你不会感觉到宁静，因为这些属性跟它们「相反的极端」是相对的。当你是紧张的，你就能够感觉到宁静，当你感觉到嘈杂，你就能够感觉到安详，当你是分裂的、片断的，你就能够感觉到一体；当你处于受苦之中、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你就能够感觉到喜乐。

　　那就是为什么佛陀是沉默的，因为语言无法表达那超出两极的事，他不能够说：「现在我充满喜乐。」因为即使这个「现在我充满喜乐」的感觉也必须要有痛苦来作为背景才可能。唯有当生病和疾病的背景存在时，你才能够感觉到健康，唯有当死亡的背景存在时，你才能够感觉到生命。佛陀不能够说：「现在我是不朽的。」因为死亡已经完全消失。因此，不朽无法被感觉到。

　　如果痛苦完全消失，你怎么能够感觉到喜乐？如果噪音和痛苦都完全不存在，你怎么能够感觉到宁静？如果没有相反的极端，它们是无法被感觉到的；如果黑暗完全消失，你怎么能够感觉到光，那是不可能的。

　　佛陀不能够说：「我已经变成光！」他不能够说：「现在我充满了光。」如果他这么说，我们将会说，他还没有成佛，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想要感觉到光，黑暗必须存在；如果你想要感觉到不朽，死亡必须存在；你无法避免相反之物。任何经验要存在的话，这是一个基本的需要。所以，佛陀的经验是什么？任何我们所知道的都不是那个，它既不是负向的，也不是正向的；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任何能够被表达的都不是那个。

　　那就是为什么老子那么坚持说真理是不可言说的，你一说出它的那个片刻，你就已经将它虚假化了，它就已经不真实了。真理没有办法被说出来是因为它不能够被分成相反的两极，唯有当相反的两极成为可能，语言才具有意义，否则语言会变成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相反之物，语言就丧失了意义。

　　所以有一个传统说，成道是渐进的，但是那个传统并不是真正的真理，它是一个半真理，它被说出来是为了同情人类的头脑。成道是立即的，它不可能由其它方式而来，它是一个跳跃！它跟你的过去是不连续的！试着去了解：如果某种东西是渐进的，过去就继续停留在它里面；如果某种东西是渐进的，那么就有一个连续，而没有空隙；如果从无知到有知是一个渐进的成长，好么无知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将会停留、它将会连续，因为没有不连续、没有空隙，所以那个无知或许会变得更洗练，那个无知或许会变得更有知识，那个无知或许会看起来是聪明的，但它还是存在，那么，它会更洗练，当然，更洗练之后也更危险，当它更具有知识，它就更狡猾、更能够欺骗自成道和无知是完全分开的、是完全不连续的、是一个跳跃，在那个跳跃里，过去完全溶解，老的已经走了，它已经不复存在，而新的还没有出现，那个新的是以前不曾存在过的。

　　据说佛陀曾经讲过：「我已经不再是以前在追求的那个人，现在的我是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荒谬、不合逻辑，但它是如此，它的确如此！佛陀说：「我不是那个以前在追求的人，我不是那个在欲求成道的人，我不是那个无知的人，旧有的那个人已经完全死了，我是新的，我从来不存在于那个旧有的人，有一个空隙，旧的已经死了，而新的被生出来。」

　　头脑要设想这个是困难的，你怎么能够设想它呢？你怎么能够设想一个空隙呢？一定有某些东西必须继续，怎么可能说某些东西完全消失，而某些新的东西出现？在二十年前，这对逻辑的头脑来讲是荒谬的、对科学的头脑来讲是荒谬的，但是现在，对科学来讲，它已经不是荒谬的了，现在他们说，在原子的深处，电子出现又消失，它们会跳跃，电子从一个点跳到另外一个点，在这两者之间，它是不存在的，它出现在A点，然后消失而重新出现在B点，在那个空隙里，它是不存在的，它不在那里，它变成完全不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意味着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这很难去设想，但它是如此：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就好像某种东西从可见变成不可见，从有形变成无形。

　　当乔达摩﹒希达多——那个消失而成为佛陀的人——在追求的时候，他是一个看得见的形体；当成道发生，那个形体完全溶解而成为无形，在某一片刻有一个空隙，在那个空隙里没有人，然后从那个无形产生出一个新的形体，这个新的形体就是佛陀。因为身体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我们以为有一个连续，但是内在真实的存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身体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着，所以我们说「乔达摩佛」——那个「乔达摩﹒希达多」——现在已经变成「悟道的乔达摩」，他已经成为一个佛，而佛陀本身说：「我不是那个以前在追求的人，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头脑很难去设想这个，对于头脑而言，有很多事是困难的，但是它们不能够只是因为对头脑而言是困难就被拒绝，头脑必须对那些它不能够理解的不可能的事让步。性不能够对头脑让步，头脑必须对性让步。这是内在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成道是一个不连续的现象。古老的只是消失，而新的被生出来。

　　有另外一个传统，一个比较后来的传统，在那个传统里，他们一直都坚持成道是立即的——不是渐进的，但是属于那个传统的人非常少，他们执着于真理，但是他们的人数一定非常少，因为如果成道是立即的，那么就无法产生出很多跟随者，你无法了解它，怎么跟随它？它对逻辑的结构而言是震憾的，而且它似乎是荒谬的、不可能的，但是，记住一件事：不管是属于物质或属于头脑，你都将必须遭遇到很多肤浅的头脑所无法想象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进入更深的领域。

　　特图里安（Tertullian）——最伟大的基督教神秘家之一——曾经说过：「我相信神，因为神是最大的荒谬；我相信神，因为头脑不能够相信神。」去相信神是不可能的：没有证明、没有论点、没有逻辑能够帮助我们相信神，每一件事都反对它、反对它的存在，但是特图里安说：「那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因为唯有借着相信一个荒谬的东西，我才能够从我的头脑移开。」

　　这是很美的，如果你想要从你的头脑移开，你将需要某种你的头脑不能够想象的东西。如果你的头脑能够想象它，它会将它吸收进它自己的系统，那么你就无法超越你的头脑，所以每一种宗教都坚持某一个荒谬的点，如果没有某种荒谬，就没有宗教能够存在，荒谬的存在只是作为宗教里面的一个基础。你或者可以从那个荒谬转回来，然后说：「我无法相信，所以我将要走开。」那么你就保持你自己，或者，你可以跳跃：你从你的头脑转开。除非你的头脑被杀掉，否则成道不可能发生。

　　你的头脑就是难题、你的逻辑就是难题、你的争论就是难题，它们存在于表面上，它们看起来是真实的，但它们是骗人的、它们不是真实的，比方说，注意看头脑的结构如何运作，头脑将每一样东西都分成两部分，但事实上东西是不可分的，存在是不可分的，你不能够划分它，然而头脑却一直在划分它，它说「这个」是生命，「那个」是死亡，然而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真正的事实是两者都是一样的。就在这个片刻，你是活的和死的两者，你正在活也正在死，你是生命和死亡两者都是。头脑会划分，它说：「这个」是死亡，「那个」是生命，它不仅划分，它还说那两者是相反的、是敌人，而且它说死亡试着去摧毁生命，「死亡试着去摧毁生命」这种说法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进入更深，进入到比头脑更深，那么死亡就不是试着去摧毁生命！你不能够没有死亡而存在，死亡帮助你存在，它每一个片刻都在帮助你存在，如果有一个片刻，死亡停止运作，你将会死。

　　死亡每一个片刻都将你里面很多已经变得没有作用的部分丢弃。有很多细胞会死掉，它们被死亡所除掉，当它们被除掉，新的就被生出来。你在成长：某些东西一直在死，而某些东西一直在生，每一个片刻都有生和死，两者都在产生作用。在语言上，我必须称它们两者为「二」，但它们不是「二」！它们是一个现象的两面，生和死是一体的，「生死」是一个过程，但是头脑会划分，那个划分对我们来讲好像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划分是假的。

　　你说这是光，而那是黑暗，你划分，但是黑暗从哪里开始，而光从哪里结束？你能够划分它们吗？你无法划分它们，事实上，黑和白是漫长的灰色之两端，而那个灰色就是人生。黑色出现在一端，而白色出现在另一端，但是真实的存在是灰色的，而在那个灰色本身里面包含了两者。

　　头脑会划分，所以划分之后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是轮廓分明的。生命是非常混乱的，那就是为什么生命是一个奥秘，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头脑无法了解生命。创造出轮廓分明的观念是有帮助的，你能够很容易地、很方便地去想，但是这样的话，你就错过了人生真实的存在，生命是一个奥秘，而头脑揭开每一样东西的奥秘，那么你所得到的是一些死的片断，而不是整体。

　　用头脑你将不能够设想成道是怎么个立即法，它不能够设想你将会如何消失，或某种你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新东西将会如何出现在那里，不要试着去透过头脑来了解，而要去练习某些使你变得越来越热的事情，试着去得到某些使你变得越来越热的火，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将会知道那旧有的已经消失，水已经不复存在，那是一个新的现象，你已经蒸发了，每一样东西都完全改变了。

　　水总是往下流，然而在蒸发之后，那个新的现像是往上升，整个法则都改变了，牛顿的地心引力法则说地球将每一样东西都往下吸引，但是地心引力法则只是一个法则，还有另外一个法则，这个法则你或许还没有听过，因为科学尚未发现它，但是瑜珈和谭崔在很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知道它，他们称它为「上提」，地心引力是往下拉，而「上提」是往上拉。

　　地心引力如何被发现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然后有一颗苹果掉下来，因为这样，所以他开始想，觉得有某种东西将苹果向下拉，而谭崔和瑜珈在问：「一开始苹果是怎么往上长的？它是怎么往上的？」这个必须先解释：苹果如何达到那个向上的位置？树木是如何向上长的？苹果本来不在那里，它隐藏在种子里，然后它经历了整个旅程，而到达了上面的位置，唯有如此，它才能够掉下来，所以地心引力是第二个法则，「上提」才是第一个法则，有某种东西将苹果往上拉，那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知道地心引力，因为我们都被往下拉。水往下流，它受地心引力的法则所支配，当它蒸发，突然间，那个法则也蒸发了，如此一来，它就受「上提法则」

　　所支配，它往上升。

　　无知受地心引力的法则所支配，你总是往下走，不论你做什么都一样，你必须往下走，在每一方面，你都必须往下走，而只有奋斗是不会有很多帮助的，除非你进入一个不同的法则——「上提」的法则。三摩地就是如此，它是「上提」之门，一旦你蒸发了，一旦你不再是水，每一样东西就都改变了。并不是说如此一来你就能够控制，根本不需要去控制，如此一来，你就不会往下流，就好像以前它不可能往上升，现在它不可能往下流。

　　并不是说佛陀要成为非暴力的，他不能够不如此，并不是说他试着去成为具有爱心的，他不能够不如此，他必须具有爱心，那不是一项选择，也不是一项努力，不是任何人工培养的美德，那只是说现在这是一个法则：他向上升。恨受地心引力的法则所支配，爱受「上提」的法则所支配。

　　这个立即的蜕变并不是意味着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而只是等待立即的蜕变，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永远不会来临，这就是困难之所在。当我说，或其它某人说：成道是立即的，我们以为如果它是立即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我们只要等待，当它会发生，它就发生，所以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如果它是渐进的，那么你就能做一些努力。

　　但是我要告诉你，它不是渐进的，而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事，你必须做一些事，但是那些事将不会带领你到成道，那些事将会带领你到成道现象的附近，那些事将会使你对成道的现象敞开，而使它能够发生，所以成道不可能是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你努力的结果。透过努力，你只能够变成有机会去达到更高的「上提」法则，透过努力，你会对成道敞开，但不是说，透过努力，你就会成道。你会变得敞开，你会变得没有抗拒性，你会变得合作，而使更高的法则来运作，一旦你变成合作的，而且不抗拒，那个更高的法则就开始运作。你的努力将会使你退让，你的努力将会使你变得更有接受性。

　　它就好像：你关起门坐在你的房间里，太阳在外面，而你在黑暗里，你无法做任何事把阳光带进来，但是只要你将门打开，阳光就可以进入你的房间。你不能够把阳光带进来，但是你能够把它挡在外面，如果你将门打开，阳光就可以进入你的房间。你不能够把阳光带进来，但是你能够把它挡在外面，如果你将门打开，阳光将会进来，光波将会进来，光将会进入房间。

　　并不是你真的把阳光带进来，你只是移开那个障碍物，光就自己进来。深入地了解它：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去达到成道，但是你却在做很多事来阻止它，使它不能达到你。你创造了很多障碍。所以你只能够负向地做些什么，你可以将那些障碍抛开，你可以将门打开，当门打开的时候，光线就进来了，那些光将会碰触到你而改变你。

　　从这种意义而言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摧毁障碍，而不是去达到成道。所有的努力都是负向的，它就好像医药。医药无法给你健康，它只能够摧毁你的疾病，一旦疾病不存在，健康就发生了，你就对健康敞开。如果疾病在那里，健康就不能够发生。

　　那就是为什么不管东方或西方的医学都还不能够定义健康是什么，他们能够将每一种疾病定义得很清楚，他们知道千千万万种疾病，而那些疾病全被定义了，但是他们无法定义健康是什么，他们最多只能够说：当没有疾病的时候，你就是健康的。但健康是什么？健康是某种超出头脑的东西，他是某种存在的东西：你能够有它，你能够感觉它，但是你无法定义它。

　　你已经知道健康，你能够定义它吗？它是什么？当你试着要去定义它，你将必须提到疾病，你将必须谈论某些关于疾病的事，你必须说：「没有疾病就是健康。」这是荒谬的，你需要用疾病来定义健康吗？疾病有它明确的性质，健康也有它本身的性质，但是健康并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它是无限的。你能够感觉到它，当健康存在的时候，你知道它存在，但它是什么？疾病可以被治疗、被摧毁。当障碍被打破，光就进来了，成道的现象也是类似的，它是灵性的健康，头脑是一种灵性的疾病，而静心只不过是医药。

　　据说，佛陀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提供医药的人、一个医生，我不是一个老师，我不是来给你们教条的，我知道某种能够医治你们疾病的医药。不要问关于健康的事，服下医药，摧毁疾病，你就会知道健康是什么，不要问关于健康的事。」佛陀说：「我不是一个玄学家，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对神是什么、灵魂是什么、单独是什么、解放是什么、涅盘是什么，没有兴趣，我根本没有兴趣！我只对疾病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能够被治愈有兴趣，我是一个提供医药的人。」他的方法是完全科学的，他对人类的两难式和疾病作了诊断，他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摧毁障碍，障碍是什么？思想就是基本的障碍。当你思考的时候，思想的障碍就被创造出来，在你和真实的存在之间那一道思想的墙就被创造出来，而思想比任何石头的墙壁都更浓密，思想有很多层，你无法穿透它们而看到那真实的是什么，你继续在思考说那真实的是什么，你继续想象那真实的是什么，而那真实的就在此时此地等待着你，如果你给它机会，它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一直在思考那真实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思考？

　　你无法思考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只能够思考你已经知道的东西，思考是重复的、重迭的，它从来达不到任何新的和未知的东西，透过思考，你从来没有碰触过那未知的东西，你只能够碰触到那已知的东西，而那是无意义的，因为你已经知道它。你可以继续一再一再地感觉它，你或许还可以享受那个感觉，但是没有新的东西会来自它。

　　停止思考，将思考融解，那么障碍就被打破了，那么你的门就打开了，而光就能够进来，一旦光进来，你就知道那旧有的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此一来，你就知道你就是那完全新的，它是从来没有过的，你从来不知道它，但是或许你甚至可以说这是「最古老的」，因为它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不知道。

　　你可以使用两种表达，它们意味着同样的东西，你可以称它为「最古老的」，它就是一直都存在的婆罗门；你可以说你一直都在错过它，或者，你可说它是最新的，它只发生在现在，它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也是正确的，因为对你来讲它是新的，如果你想要谈论真理，你将必须使用似非而是的表达。《优婆尼沙经》说：「这是新的，也是旧的；这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这是远处和近处两者。」但是，如此一来，语言就变成似非而是的、矛盾的。

　　你问我：「如果真实的经验从来不是渐进的，而是立即的，那么这个渐渐的成长和清晰是什么？」这个清晰是属于头脑的，这个清晰是属于疾病的减少，这个清晰是属于障碍的倒塌，如果有一个障碍倒塌，你的担子就越轻，你的眼睛就比较不为云所遮蔽，如果另外一个障碍倒塌，你的担子就又更轻，你的眼睛就变得又更清澈，但是这个清澈不属于成道，这个清澈只是疾病的减少，而不是健康。当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你的头脑也随着那些障碍消失，那么你就不能够说：「现在我的头脑是清晰的。」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你只能够说：「现在没有头脑。」

　　当没有头脑，那么，那个清晰就属于成道，那么，那个清晰就属于成道！那是绝对不同的，另外一个层面打开了，但是你必须经历过头脑的清晰，永远要记住，不管你的头脑变得如何清晰，它仍然是一个障碍，不管你的头脑变得如何透明，即使它变成一个透明的玻璃，而你能够看到另外一边，它仍然是一个障碍，而你将必须完全打破它。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在静心，他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神智越来越清明、越安静，宁静会被感觉到，那么一个人就会执着于静心，而以为每一样东西都被达成了，伟大的大师们一直都在强调，有一天你将必须连你的静心也抛弃。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一个禅的故事，布克由（Bokuju）在静心，静心得非常深入，用他的整个心在静心，他的师父每一天都会来，而他每天都只是笑着回去，布克由觉得心情受打扰，师父什么东西都不说，他就只是来，然后看着他，笑了之后又回去，而布克由觉得在静心里面非常好，他的静心每天都在加深，他需要有人来赞美他，他等着师父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布克由，你做得很好。」但是师父就只是笑，那个笑声听起来好像一种侮辱，就好像布克由并没有在进步，但是事实上他有在进步，当他进步更多，那个笑声就变得更多，而且更侮辱，如此一来，已经不可能再去忍受它。

　　有一天师父来，而布克由觉得完全宁静，头脑所能够的也只有这么宁静了，里面全然没有杂音、没有思想，头脑完全透明，感觉不到任何障碍，他充满了微妙的、深深的快乐，欢乐洋溢出来，甚至处于狂喜之中，所以，他想：「现在我的师父将不会笑了，现在那个片刻已经来临，而他将会告诉我：'布克由，你已经成道了。'」

　　那一天师父来，手中拿了一块砖，他开始将那一块砖往布克由所坐的那块石头磨擦，他非常宁静，而砖和石头的磨擦产生噪音，他变得受打扰，最后他无法忍受，所以他打开眼睛问师父说：「你在做什么？」师父回答：「我试着要把这一块砖变成一面镜子，我这样一直磨，我希望有一天这块砖会变成一面镜子。」布克由说：「你这样做太愚蠢了，这块砖怎么能够变成一面镜子，你再怎么磨，它也不会变成一面镜子。」

　　师父笑着说：「那么你在做什么？这个头脑永远没有办法变成成道，而你还一直在磨它。你在磨光它，而你觉得很好，当我笑你，你就觉得受打扰。」突然间，当师父把那一块砖丢掉，布克由就变觉知了，当师父丢掉那一块砖，他突然觉得师父是对的，那个头脑就被打破了，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头脑，也没有静心，他变成成道了。

　　师父告诉他：「现在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去教导他们，首先教导他们静心，然后教导他们非静心，首先教导他们如何使头脑变清晰，因为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够了解：甚至这个非常清晰的头脑也是一个障碍；只有一个非常深的静心的头脑才能够了解：甚至静心也必须被抛弃。」

　　现在你无法了解。克利虚纳姆提一直在说不需要任何静心，而他是对的，但是他告诉错对像，他是对的，不需要有任何静心，但他是错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听话的对象。那些甚至无法了解静心是什么的人，他们怎么能够了解不需要任何静心？这对他们将会是有害的，因为他们将会执着于那个概念，他们会觉得那个概念非常好，不需要任何静心，他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成道了。」听克利虚纳姆提演讲，有很多人会觉得不需要静心，而且他们会觉得那些静心的人是愚蠢的。

　　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观念而浪费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而这个观念是对的。静心必须被抛弃的那个点会来到，静心变成一个障碍的那个点会来到，但是你必须等待那个点的来到，你无法抛弃某种你没有的东西。克利虚纳姆提说：「不需要静心，不要静心。」但是你从来没有静心，你怎么能够说：「不要静心」？

　　一个富有的人能够抛弃他的财富，但是一个贫穷的人不能够，因为要抛弃的话，你首先需要有某些能够抛弃的东西。如果你静心，有一天你能够抛弃它，而那是最后的抛弃，也是最伟大的。财富能够被抛弃，那是容易的；家庭能够被抛弃，那也并不困难；整个世界都能够被抛弃，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外在的、外在的、外在的。最后的一样东西就是静心，它是最内在的财富，当你抛弃它，你就抛弃了你自己，然后就没有自己存在，甚至没有「静心的自己」存在，没有伟大的静心者存在，即使那个意象也被打破了，那么，你就进入空无，唯有在这个空无里面才会有不连续！那个旧有的已经消失，而新的已经发生，你透过静心而变得有机会。

　　任何透过静心而被感觉到的东西，不要以为那就是成道，这些只是瞥见到疾病的减少、疾病的消散，你觉得很好，疾病减少了，所以你觉得比较健康，真正的健康尚未出现，但是你比以前更健康，而比以前更健康是好的。

第二个问题：

　　你说生命存在于相反的两极里面，就好像爱和恨；吸引和排斥；美德和罪恶等等，但是当一个人进入那观照的意识，这些相反的两极将会变得怎么样？

　　不要问，等待那个发生，等待那所发生的。你可以问，而某种答案也可以给你，但是那个答案对你来讲无法变成一个真实的答案。永远不要跳向前，不要问说一个人死后会怎么样？你将必须经历过它，除非你死，否则你无法知道它，任何被说出来的可以基于信任而被相信，但那是没有意义的。

　　宁可问：如何去死，好让你能够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其它人能够为你死，没有任何其它人的经验能够成为你的经验，你将必须去死，别人不能够为你经验死亡，它必须是你自己的经验。你所问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情形，当两极消失之后会怎么样？就某方面而言，没有什么事会发生，「发生」会溶解，因为所有的发生都是极性的，当爱和恨两者都溶解（它们真的会溶解），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当你爱的时候，你也恨，你恨那个你所爱的同一个人，恨只是隐藏起来的，当恨上升，爱就下降。

　　耶稣说：「爱你的敌人。」非我说你无法不爱你的敌人，你的确爱你的敌人，你如此地恨他们，如果没有爱，那是不可能的，爱只是钱币的另一面，爱结束而恨开始的那个分界点在哪里？只是灰色的一片（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你什么时候恨某人而什么时候爱？你能够划分它吗？你爱和恨同一个人，任何片刻，恨能够变成爱，而爱能够变成恨，这是头脑的两极，头脑就是这样在运作的，不要为它担心，如果你知道，你将永远不会担心；如果你爱某人，你知道恨将会存在；如果某人爱你，你将可以预期到两者——爱和恨。

　　但是在一个像佛一般的意识里，当爱和恨两者都消失，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很难表达会怎么样，但是任何在佛周围被感觉到的比较像是没有恨的爱，它在佛陀周围被感觉到，而不是佛陀感觉如此。佛陀无法感觉到爱。因为他无法感觉到恨，所以他无法感觉到爱，但是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一个深深的爱在流动着，我们可以将它形容为没有恨的爱，那个品质是不一样的。

　　对于你的爱而言，恨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存在，它会给爱染色，它改变了爱的品质，恨给爱热情、给爱力量，它给予一个强度、一个汇集的品质、一个集中，而佛的爱变成一个分散的现象，强度并不存在，它并不能够燃烧你，它只能够温暖你，它不是一把火，它只是一道发热的光，它不是一个火焰，它就好像早晨的光，当太阳还没有升起而夜晚已经消失，它就像那个时候的光，它就是夜晚和白天之间那个间隔的片刻，它是没有任何火，也没有任何火焰的光，我们将它感觉成爱，感觉成最纯的爱，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恨的爱，即使要去感觉这一类型的爱，你也必须是一个非常深入静心的头脑，你需要一个能够静心的头脑，否则一个这么细腻的、扩散的现象将不会被感觉到，你必须具有非常深刻的敏感度。

　　你只能够感觉到粗糙的爱，而那个粗糙是恨所给予的，如果某人只是爱你而没有任何恨，那么你将很难感觉到他的爱。你必须成长而变得更透明、更细腻、更敏感，你必须变成一个好像非常敏感的乐器，唯有如此，那个和风有时候才会吹到你身上，而那个和风是那么地非暴力，它将不会打击你，它只是一支纤细的火把，如果你非常非常地觉知，你就能够感觉到它，否则你将会错过它。

　　但这是我们在佛周围的感觉，而不是佛本身的感觉，佛不能够感觉爱或恨，真的，那个相反的两极已经消失，而只有简单的「在」被留下来。佛是一个「在」，而不是一个心情；你是心情，而不是一个「在」，有时候你恨——一种心情；有时候你爱——另一种心情；有时候你生气——又是另一种心情；有时候你贪婪——又是另一种心情；你是很多种心情！你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在」，而你的意识继续被你的心情所修饰，每一种心情都变成主人，它修饰了意识，它使意识残缺，它改变意识，使它染色、使它变形。

　　佛是没有心情的，恨已经消失了、爱已经消失了、愤怒已经消失了、贪婪已经消失了，而且非贪婪和非愤怒也已经消失，它们都消失了！它们两者都消失了，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在」，如果你是敏感的，你将会感觉到爱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你将会感觉到慈悲，如果你不敏感、如果你是粗糙的、如果你的静心尚未发展，你将根本不会感觉到它。如果佛在你们之中移动，你们甚至不会觉知到某种现像在经过，某种稀有的、好几个世纪才有一次的现像在经过，你将不会觉察到！

　　或者如果你是非常粗糙的、反静心的，你甚至会被他的「在」所激怒，因为他的「在」是微妙的，你甚至会因为他的「在」而变成暴力的，他的「在」或许会扰乱你。如果你是非常粗糙的、反静心的，你将会变成佛的敌人，而他将不会怎么样。如果你是敞开的、敏感的，你将会变成一个爱人，而他将不会做什么，记住这一点。当你变成一个敌人，那是因为你的缘故；当你变成一个朋友，那也是因为你的缘故。佛是一个单纯的「在」，他是随时可取用的，如果你变成一个敌人而掉头就走，你将错过某种要等待好几世才会再来的机会。

　　佛陀过世的那一天阿南达在哭，佛陀在早上的时候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这个身体即将结束。」阿南达就在旁边，他是佛陀第一个告诉他的，佛陀对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天，所以，去告诉每一个人说，如果他们必须问一些事情，他们可以问。」阿南达开始哭泣，佛陀说：「你为什么要哭？难道是为了这个身体？我一直在教导、教导、又教导说这个身体是假的，它已经死了，或者是你为我的死在哭泣吗？不要哭泣，因为我在四十年前就死了，我在成道的那一天就死了，所以现在只是这个身体在消失，不要哭泣。」

　　阿南达说了一件非常美的事，他说：「我不是在为你或为你的身体而哭，我是在为我自己哭，我还没有成道，而要再等下一个佛出现，还不知道要多少世？而我或许不能够再认出你。」

　　除非你成道，否则你清晰的头脑在任何片刻都可能会被云遮住，在你成道之前，你会一次又一次地退回来，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所以阿南达说：「我是在为我自己哭泣，我还没有成道，还没有达到目标，而你就要进入空无。」有很多人，甚至连佛陀自己的父亲也不能认出他的儿子已经不再是他的儿子，有某种东西已经发生在这个身体上，那是非常少发生的。黑暗已经消失，而永恒的光正在那里燃烧，但是他无法认出它，有很多人反对他，有很多人要杀他，但是这一切都依你而定，你是否变成一个朋友、一个爱人，或是一个敌人，那都依你而定、依你的敏感度而定、依你的头脑而定、依你的头脑如何感觉而定。

　　然而一个佛什么事都没做，他只是一个「在」，只是借着他的在，就有很多事会在他的周围发生，那些能够感觉到爱的人，他们会觉得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当你能够感觉得越深，你将更能够感觉到他对你的爱也在加深，如果你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爱人，你将会感觉到佛陀对你是一个爱人。如果你变成一个敌人，而你感觉到恨，你将会觉得佛陀是一个敌人，而你将会觉得他必须被杀死、被摧毁，他依你而定，佛是一个「无为者」，他只是存在，他就在那里，所以会发生什么是很难说的，因为任何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个心情，如果我们说他变成一个爱人，他有一个伟大的爱，那是假的，那只是我们的感觉。

　　耶稣的跟随者感觉到它只是爱，而耶稣的敌人认为它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它依你而定，它依你怎么样看它而定，它依你有多少能力来接受它而定，依你有多敞开而定，但是从一个成道的人这边来看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他只能够说现在「他是」，什么事都不必做，他是——只是一个「在」、一个存在。

第三个问题：

　　你说，当一个人完全在当下这个片刻，而头脑里面没有任何思想，那么他就是一个佛的头脑，但是即使当我里面没有思想，而就在这个片刻，全神贯注地，没有过去或未来，我并没有感觉到佛的本性，请你解释：在这个没有思想的觉知里，佛的头脑什么时候才会被显示出来？

　　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觉知到在你的头脑里面没有思想，那就是有思想。即使这也是一个思想，说现在在你里面没有思想，这也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最后一个思想，让它也消失。你为什么在等待佛的本性什么时候会发生在你身上？那也是一个思想，它将不会以那种方式发生，永远都不会！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来到佛陀那里，他是一个献身的人、一个伟大的献身者，他第一次来到佛陀与弟子的聚会，他是来听道的。在他的左手，他拿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黄金饰物，那个饰物是无价的，有很多珠宝在上面，那是他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一件稀有的艺术品，他要将它送给佛陀，只是为了要表示他的奉献。当他走近佛陀，左手拿着那无价的珠宝饰物，他要将它送出来，佛陀说：「丢掉它！」他觉得很困扰，他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他吓了一跳，但是因为佛陀说：

　　「丢掉它！」所以他就丢掉它。

　　在他的另外一只手里，在他的右手里，他带了一朵美丽的玫瑰，他以为佛陀可能不喜欢宝石，他可能会认为他所带来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但是有另外一个选择总是好的，所以他带了一朵漂亮的玫瑰，玫瑰并没有那么粗鄙、没有那么物质化，它有一个灵性，它具有某种未知的东西，佛陀或许会喜欢它，因为他说生命是一个流动，而花开在早上，晚上就没有了，它是世界上最像流动的东西，所以他将他的第二只手放在佛陀的面前，他想要献上那朵花，但是佛陀又说：「丢掉它！」他觉得非常困扰，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佛陀了，但是当佛陀再度告诉他丢掉玫瑰花的时候，他就将它丢掉了。然后，突然间他变成觉知道那个「我」，他想：「当我可以献上我自己，我为什么要献上东西呢？」当他变得觉知，两手空空地献上他自己，佛陀再度说：「丢掉它！」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掉，只是一双空的手，而佛陀说：「丢掉它！」摩诃迦叶、舍利子、阿南达以及其它的弟子都在那里，他们开始笑，那个人开始觉知到：即使说：「我把我自己献给你。」那也是自我主义的，即使说：「现在我在这里，而我要臣服于你。」那也不是臣服，所以他自己就趴下来，佛陀笑着说：「你了解得很好。」

　　除非你甚至放弃这个臣服的概念，除非你甚至放弃这个空手的概念，否则它就不是臣服，一个人甚至必须放弃手中的空。放弃东西是容易了解的，但是之后双手是空的，而佛陀说：「丢掉它！甚至不要执着于这个空！」当你做静心，你必须放弃思想。当思想被放弃，还有一个思想会被留下来，那个思想就是：「现在我已经变成没有思想了。」有一个微妙的感觉，有一个思想说：「现在我已经达成了，现在已经没有思想了，现在头脑是空的，现在我是空的。」

　　但是这个空充满了这个思想，而不管有很多思想在那里，或是只有一个思想在那里，那都没有什么差别，连那个思想也要抛弃。为什么你在等待佛的本性？「你」无法等待，因为「你」将不在那里，你将永远碰不到佛，当佛发生，你将不会在那里，所以你的希望是没有用的，你是在浪费时间，你将不会在那里。

　　卡比儿（Kabir：一个成道的神秘家）曾经说过：「当我以前是的时候，你不是，现在你是，而卡比儿跑到哪里去了？当我在追寻又追寻，欲求又渴求着你的时候，你不是，因为我在那里。现在你在，请你告诉我，卡比儿跑到哪里去了？那个追寻又追寻，渴求着又哭着要你的那个追求者跑到哪里去了？那个卡比儿跑到哪里去了？」

　　当佛发生的时候，你将不在那里，所以不要等待、不要欲求，因为你对于「佛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我身上？」以及「我什么时候将变成佛的本性？我什么时候将会成道？」这个欲望将会产生一个障碍——最后的障碍，为了达到完全的自由，对自由的欲望就是最后的障碍。要成道，即使这个想成道的欲望也必须被抛弃、必须被丢开。

　　伟大的临济禅师曾经说过：「如果你在任何地方碰到佛陀，立刻杀掉他！如果你在你静心的任何地方碰到佛，立刻杀掉他！」他是说真的。如果你在任何地方碰到这个成佛的欲望、成道的欲望，立刻杀掉它，唯有如此，它才能够发生，完全没有欲望是需要的，而当我说：「完全没有欲望」，我的意思是说即使那个对完全没有欲望的欲求也必须被丢弃。你是，没有任何欲望；你是，没有任何思想，甚至没有觉知到没有思想、没有欲望，然后它就会发生。

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爆炸性的「郁积倾泻」的可能原因是什么？我经常都只有非常温和的郁积倾泻，它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我没有放开，或是不够放开，或是还有其它可能的原因？我这种顾虑变成我静心当中以及静心之后的一个分心。

　　第一件必须注意的、必须记住的事是：如果你帮助它发生，如果你跟它合作，郁积的倾泻将会发生得很深。头脑是那么地压抑，你是如此地将事情压下来，以致于要去达到它们，你的合作是需要的。所以每当你觉得即使只有轻微的郁积之倾泻，你也要帮助它变得更强，不要只是等待。如果你觉得你的手在颤抖，不要只是等待，帮助它更颤抖，不要觉得、不要认为它必须是自发性的，所以你必须等待，如果它必须是自发性的，那么你将必须等上好几年，因为你一直压抑了好几年，而那个压抑并不是自发性的，你是故意这样做的。

　　现在你必须完全反向操作，唯有如此，那个压抑才能够被带到表面来。你觉得想哭，而你只是温和地哭。帮助它哭！使它成为一个很深的尖叫！你不知道，打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压抑你的哭，你没有真正地哭，打从一开始，小孩子就想哭、想笑，哭是他里面一个很深的需要，透过哭，他每天都经历了郁积的倾泻。

　　小孩子有很多挫折，这是一定的，这是必需的，小孩子想要某种东西，但是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小孩子想要某些东西，但是父母或许无法满足他，母亲或许不在，她或许在做其它的事而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注意他，所以他就开始哭，母亲就会来说服他、安慰他，因为她受打扰，父亲也受打扰，整个家庭都受打扰，没有一个人想要他哭，哭是一种打扰，因此每一个人都试着要去使他分心、使他不哭。我们可以贿赂他，母亲可以给他玩具、给他牛奶、给他任何可以让他分心或安慰他的东西，但就是不要他哭。

　　然而哭是一种很深的需要，如果他能够哭，而被允许去哭，他将会再度变新鲜，挫折透过哭而被抛弃，否则，当哭停止，挫折就停留在里面，如此一来，他就继续将它堆积起来。你是一个「堆积起来的」哭。现在，心理学家说你需要一个「原始的尖叫」。目前西方正在发展一种治疗，那种治疗是要帮助你尽情地尖叫，尖叫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涉入。如果你能够疯狂地尖叫，把你的整个身体都尖叫进去，你将会舒解很多郁积的痛苦和煎熬，你会变成就像一个小孩子，再度新鲜和天真。

　　但是那个原始的尖叫不会突然来临，你必须去帮助它，它是那么地深，有很多层压抑，所以不要只是等待，帮助它！当你想哭，就全心全意地哭！将你所有的能量都投进去，而且享受它、帮助它。然后第二件事：享受它，因为如果你不享受你正在做的，它就无法深入，它将会是肤浅的。如果你在尖叫，那么就享受它，享受那件事，感觉它很好。如果你在某处感觉：「我所做的是不好的，别人将会怎么说呢？我所做的是多么孩子气！」即使有一丝像这样的感觉都会变成压抑。享受它，以游戏的心情来对待它，享受而且游戏，只要一直问，它是否能够变得更深，你是否能够帮助它更多，以什么样的方式，你能够帮助它更多。

　　如果你是坐着哭，那么或许如果你开始跳着哭，那个哭将会变得更深，或者，如果你躺在地板上开始打滚，它或许将会变得更深。试着去帮助它，而且享受它，你将会感觉到，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它。试着去加深它，而且享受那个加深，一旦它本身能够接下去，你就不需要了，一旦它来到了隐藏能量的那个正确的源头，一旦你碰触到了正确的源头，那些能量就被释放出来，那么你就不需要了，你就能够自然流动，自发性的流动，当它开始自发性地流动，你将会完全被净化。

　　它就好像花朵被雨水所净化，那么它们就变成清新的，每一点灰尘，不管它是如何堆积在它上面的，现在都不存在了，它们就成为它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累积灰尘，这个郁积的倾泻只是一个净化，帮助它、享受它，然后有一天，那个原始的尖叫将会来临，只要继续做它。我们无法预测它什么时候会来临，那个原始的尖叫什么时候会来临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会在这个片刻来临，也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如果你帮助它、享受它、跟它游戏，它将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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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九章　坛崔觉知和不判断的方法

1973年3月25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在开始打喷嚏的时候、在惊骇的时候、在焦虑的时候、在感情冲突的时候、在战争中逃命的时候、在极度好奇的时候、在饥饿开始的时候、在饥饿结束的时候，要不间断地觉知。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在真实的存在里，不要把东西看成纯或不纯。

　　人生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理。要达到近处，你必须旅行到远处，那个已经被达成的，你必须再去达成。没有什么东西会失去。人还是保持自然的，人还是保持纯净的，人还是保持天真的，他只是忘了它。那个纯净并没有被打扰，那个天真并没有被摧毁，只有一个深深的忘记存在。

　　你已经是那个要被达成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被达成，你只需要去发现、去揭开、去打开那个已然的东西，因此，灵性的努力是困难的，也是简单的，我说两者都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它是非常简单的，但它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必须去了解那已经完全被遗忘的、那很明显的。你从来不会觉知到它，它就好像你的呼吸，它一直在继续，不间断地，你不需要去觉知它，你的觉知是不需要的，它不是一项基本要求，你可以忘掉它，也可以记住它，你可以选择。

　　「娑婆世界」和「涅盘」；「世界」和「意识的解放状态」，它们不是两样东西，它们只是两种态度、两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你可以因为某种态度而在世界里，然而，只要借着改变态度，同样的世界就变成涅盘、同样的世界就变成绝对的喜乐，你还是保持一样，每一件事还是保持一样，只需要焦点的改变、着重点的改变、选择的改变，那是容易的。一旦绝对的喜乐被达成了，你将会感到好笑，一旦它被知道了，你将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你过去一直在错过它，你怎么会错过它，它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等待着要被注意看。它一直都是你的。

　　佛会笑，任何一个达成它的人都会笑，因为整个事情似乎是可笑的，你在找寻某种从来没有失去过的东西。整个努力都是荒谬的，但是这种事只有当你达成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那些达成它的人说它非常简单，但是那没有达成的人说它是最费力的、最困难的，真的，不只是困难，而且是最不可能的事。

　　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方法是那些已经达成的人所讲的，这一点要记住。它们看起来太简单了，然而它们就是那么简单。对我们的头脑而言，那么简单的事情不会吸引人，因为如果技巧那么简单，而住处那么近，如果你已经在它里面，如果技巧那么简单，而家那么近，你将会认为你自己是可笑的。果真如此，为什么你一直在错过它？没有感觉你自己的自我之可笑，你或许反而会认为这么简单的方法不能够有所帮助。

　　那是一个骗局。你的头脑会告诉你说这些简单的方法不能够有任何帮助，它会告诉你说它们是那么简单，它们无法达成任何事情。要达成「神圣的存在」，要达成「那绝对的」和「那最终的」，怎么可以使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它们怎么能够有任何帮助？你的自我将会说：它们不能够有任何帮助。

　　记住另外一件事：自我总是对困难的事情感兴趣，因为当事情是困难的，它就有一个挑战，如果你能够克服那个困难，你的自我就会觉得被满足。自我从来不被任何简单的事情所吸引——从来不会！如果你想要给你的自我一个挑战，那么你就必须设计出困难的东西，如果事情是简单的，那么就没有吸引力，因为即使你能够征服它，自我也不会感到满足。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东西要被征服，因为事情是那么简单。「自我」要求困难——有一些障碍要被跨过，有一些高峰要被征服，那个高峰越困难，你的自我就会觉得越舒服。

　　因为这些技巧是那么简单，它们对你的头脑将不会有任何吸引力。记住，那些对自我有吸引力的无法帮助你灵性的成长，只有那引起对你的自我没有吸引力的才能够成为朝向蜕变的帮助，但是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如果某个老师说这个或那个非常困难、非常费力，唯有在经过好几世、好几世之后，你才稍微可能有任何瞥见，那么你的自我就会觉得很好。

　　这些技巧非常简单，就在现在，就在此时此地，那件事就可能发生，但是这样的话，跟你的自我就没有接触。如果我说，就在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片刻，你就能够达成一个人所能够的，不浪费一瞬间，就在此时此地这个片刻，你就能够变成一个佛、一个基督、或是一个克里虚纳，那么跟你的自我就没有接触。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到其它某一个地方去找寻它。」这些技巧那么简单，你可以在你决定要去达成它的任何片刻达成一切人类意识所可能达成的。

　　当我说这些技巧是简单的，我意味着很多事情，首先，灵性的爆发并不是借着任何东西而引起的，它不是一个因果现象，如果它被什么东西所引起，那么一定需要时间，因为如果那个原因要发生，时间是需要的，如果需要时间，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这种情形，它不可能就发生在这个片刻，那么你就必须等到明天，或是等到另一世；下一个片刻是需要的。如果任何东西都是因果关系，那么那个「因」必须发生，在那个「因」之后，「果」才会随之而来。如果没有因，你无法立刻产生果，时间是需要的，但是灵性的发生不是一个因果现象，你已经在那个状态，只需要去记忆它。它不是一个因果现象。

　　它就好像是：早上的时候突然有人唤醒你，而你不能够认出你在那里，一下子你或许甚至认不出你是谁，在从深深的睡眠当中突然被唤醒之际，你或许不能够认出那个地方、那个时间，但是一下子之后，你就能够认出，当你变得更警觉，你就更能够认出你是谁、你在那里，以及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一件因果的事情，问题只是在于警觉，随着警觉的成长，你将能够认出你是谁。所有这些技巧都是为了成长的警觉，你已经是那个你想要成为的人，你已经在你想要达到的地方。

　　你已经到达了你的家，事实上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你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在做梦、在睡觉，你可以在此地睡觉，然后做梦，而在你的梦里，你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你可以走到地狱、天堂、或任何地方。你是否曾经观察过，每当你在做梦，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你从来不会在你睡觉的房间里，你观察过那个事实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但是你从来不会在同一个房间里，不会在你睡觉的同一个屋子里，因为你已经在那里，你不需要去梦见它，做梦意味着你必须走开。

　　或许你睡在这个房间里，但是你将永远不会梦到这个房间，没有这个需要，你已经在那里了。头脑总是在欲求那个没有的、不是的，所以头脑会跑来跑去，它或许会跑到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喜马拉雅山、或任何地方，它或许会跑到任何地方，但是它永远不会在此地，它会跑到任何地方，但是从来不会在此地，而你是在这里，情形就是这样。你在做梦，但是你神圣的存在就在这里；你就是「那个」，但是你一直在长途跋涉，而每一个梦都会产生出一连串新的梦，每一个梦都会产生出新的梦，而你继续一直在做梦、做梦、又做梦。

　　所有这些技巧都只是要使你变得警觉，好让你能够走出你的梦，而回到你一直存在的地方，回到你从来没有错过的状态，其实你不可能错过它，它就是你的本性。它就是你的存在，所以，你怎么能够错过它呢？这些技巧只是去帮助你的觉知更加成长，去帮功它变得更强烈，有了强烈的觉知，每一样东西都会改变。觉知越强烈，做梦的可能性就越少，你就变得对「那真实的」越来越警觉。觉知越不强烈，你就越飘浮到梦里，所以，整个现象就是：一个非警觉状态的头脑就是世界，而一个警觉状态的头脑就是涅盘。不警觉，你就是「你看起来是的」；

　　警觉，你就是「你是的」。

　　所以整个问题在于如何将你非警觉状态的头脑改变成警觉状态的头脑，如何变得更觉知，如何脱离睡觉和做梦，那就是为什么技巧能够有所帮助，即使一个闹钟也能够有所帮助——只要一个人造的设计，只要一个闹钟。如果那个闹钟继续响，它就能够帮助你，把你带出你的梦，但是你也能够欺骗它，你甚至能够梦想它，那么整个事情就完了；当闹钟在响，你可以做梦，你可以在闹钟的周围作一个梦，你可以做梦说你进入一座庙，而钟在响，如此一来，你就欺骗了那个闹钟，它本来可以打破你的睡觉，但是你使它变成梦本身，你使它变成你做梦的一部分。

　　如果你能够使它变成你做梦的一部分、如果它能够被吸进一个做梦的过程，那么它就无法帮助你。你可以梦见任何东西，那么它就不会看起来像一个闹钟，它将会变成某种其它的东西。它变成：你进入了一座庙，而钟在响，那么你就不需要醒来，你已经将那个闹种、那个真实的东西，改变成一个梦，而一个梦无法被另一个梦所打扰，它只能够被另一个梦所帮助。这些技巧就某一方面而言都是人造的，它们都只是一些帮助你走出梦境的设计，但是你也能够使它们成为你梦的一部分，那么你就错过了那个要点，那么你就错过了那个要点！试着去了解这个，因为这是非常基本的，一旦它被了解，它将会有所帮助，否则你会继续欺骗你自己。

　　比方说，我说：「冒个险来当弟子。」这只是一个设计，用来打破你旧有的认同，你旧有的名字会变成好像是属于别人的，然后你就可以更超然地看着你的过去，你可以成为一个观照；你是疏远的，有一个距离会被创造出来，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件新的外袍，为的只是要创造出那个距离，但是你可以使它成为你做梦的一部分，那么你就错过了整个要点。你仍然能够以旧有的方式来思考，你可以说那个旧有的人——某甲，已经当了弟子，你可以觉得：「我已经当了弟子，但'我'还是旧有的；我已经改变了我的衣服、我的名字，但'我'还是旧有的。」那个旧有的还是在继续，如此一来，这个弟子也只是某种加进旧有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不连续的，它是连续的，而如果它是连续的，如果那个旧有的「你」当上了弟子，如果是「你」改变了你的衣服和名字，你就错过了那个要点。

　　「你」必须死掉，你一定不能够是那个旧有的，你必须感觉那个旧有的已经死掉，你必须感觉这不是一个来自旧有的成长，它跟旧有的是不连续的，那么这个设计才会有帮助、这个闹钟才会产生作用、这个技巧才会有用，那么，你就没有错过那个要点。所有这些技巧都是：你可以错过它们，你也可以使用它们，它依情况而定，但是要好好记住，这些技巧只是技巧而已，如果你了解它的精神，或许你甚至不要任何技巧也可以变得警觉。

　　比方说，闹钟或许不需要，深入它，你为什么需要一个闹钟？如果你想要清晨三点钟起床，你为什么需要一个闹钟？在深处，你知道你可能会欺骗你自己；在深处，你知道如果你真的要在三点起床，你就会在三点起床而不需要闹钟，但是有了闹钟，责任就被推掉了，如此一来，你就不必负责任了；如此一来，如果事情弄错了，闹钟应该负责任，这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睡，既然有闹钟，你就可以不受任何打扰地睡。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清晨三点钟起床，你将会在清晨三点钟起床，闹钟是不需要的，这个想要起来的强度就会使那件事发生。有时候这个想要在三点钟起床的意志太强烈了，使得你根本无法入睡，根本不需要起床，你已经彻夜未眠。但是要睡得好，闹钟是需要的，这样你才能够安心睡觉，但是你可以欺骗，当闹钟响了，你可以欺骗，你可以对它做梦。

　　这些技巧之所以能够有帮助，只是因为你的强度太低，如果你是真的强烈，那么，不需要任何技巧，你也能够警觉，但是你的强度不够，即使有了技巧，你也会开始做梦，有很多可能性会产生：第一个可能就是你不相信这么简单的技巧能够有任何帮助，这是第一件事，那么你就跟技巧搭上。第二，你或许会认为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过程，你或许会认为它将会渐渐来临，但是有一些事只能够立即发生，它们从来不会渐渐来临。

　　我想起，邻居要求木拉那斯鲁丁去帮他的儿子作生日祝福，所以他说：「儿子，我希望你活一百二十年又三个月。」大家对这个「又三个月」都感到奇怪。那个儿子问：「为什么？一百二十年，这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还要再加上三个月？」所以木拉那斯鲁丁说：「我不想让你死得那么突然，到了一百二十岁，你突然就死？我不想让你死得那么突然，所以才再加上三个月。」

　　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再加上三个月，你也将会突然而死，每当你即将要死，你就会突然而死，每一个死都是突然的死，没有死亡是渐进的，因为你不是活就是死，没有渐进的过程，这一个片刻你是活的，下一个片刻你是死的，没有时间差。

　　死亡是突然的、三摩地是突然的、灵性的爆发也是突然的！它就好像死亡，它更像死亡，而比较不像生命，它是突然的，它在任何片刻都能够发生。如果你准备好，这些技巧都能够有所帮助，这些技巧不会使你渐渐达到三摩地，事实上，它们会渐渐把你带到一个准备好的位置，好让它能够立即发生，记住这个特点：它们使你准备好，好让三摩地能够立即发生。

　　这些技巧并不是三摩地的技巧，它们是使你准备好的技巧，然后三摩地就能够发生，至于你要如何来使用这些技巧，那要依你而定，所以，不要以为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那或许只是一个诡计。头脑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你就能够延缓，你可以说：「我明天才做它，或后天才做它。」你可以继续永远地延缓下去，一个延缓的头脑总是继续在延缓，问题不在于你明天是否要去做它，只有一个问题：你今天不要去做它，就是这样而已。明天将再度成为今天，而同样的头脑会说：

　　「好我明天再去做它。」

　　记住，你从来不会延缓好几年，你会延缓一天，因为如果你延缓好几年，你就无法欺骗你自己，你说：「那只是一天的问题，只是今天我不去做它，明天我将做它。」那个空隙很小，你从来不会觉得永远在延缓它。

　　明天永远不会来到，它一直都是今天，而这个以明天来思考的头脑将一直会以明天来思考，但是明天永远不会来到，它从来没有来过，它也将永远不会来，一切你所有的就是当下这个片刻，不要继续延缓，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

　　在开始打喷嚏的时候、在惊骇的时候、在焦虑的时候、在感情冲突的时候、在战争中逃命的时候、在极度好奇的时候、在饥饿开始的时候、在饥饿结束的时候，要不间断地觉知。

　　它看起来很简单：在开始打喷嚏的时候、在惊骇的时候、在焦虑的时候、或是饥饿之前、或是饥饿之后，要「不间断地觉知。」有很多事情必须加以了解，像打喷嚏这么简单的行为也能够被使用成一个设计，因为不管它们年起来多么简单，它们是非常复杂的，而内在的运作过程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每当你觉得正要打喷嚏时，要变成觉知的，那个喷嚏或许根本不会来，它或许会这样就消失，因为喷嚏是一个非自愿性的动作，它是无意识的、非自愿的。

　　你不能够自愿地打喷嚏，你不能够用意志来做它，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人是多么无助！你甚至无法用意志打一个单一的喷嚏，不管你如何去尝试，你都无法做到，只有一个喷嚏，这么小的一件事，但是你无法用意志来做它，它是非自愿的，它不需要意志力，它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发生，它是因为你的整个有机体、你的整个身体而发生。

　　第二件事：当你变得警觉，当喷嚏正在来临；你没有办法使它来临，但是当它来临，如果你变得警觉，它或许就不会来，因为你将某些新的东西带进了那个过程：警觉。它或许会消失，但是当喷嚏消失，而你是警觉的，就有第三件事。首先，喷嚏是非自愿性的，你将一样新的东西带进来：警觉。当警觉来临，喷嚏或许不会来临，如果你真的警觉，它将不会来临，它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然后第三件事就会发生，那些要透过打喷嚏而释放出来的能量，现在跑到那里去了？它跑到你的觉知上面去。突然间就有一个闪耀，就有一道闪光，你就变成更加警觉，那些要借着打喷嚏而丢出的能量将会跑到警觉上面去，突然间，你就变得更警觉。

　　在那个闪耀之际、在那个闪光之际，甚至成道也可能，那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事太简单了，以至于看起来荒谬，它们所给予的承诺似乎太过火了，只是透过打喷嚏，一个人怎么能够变成成道？但是打喷嚏并不只是打喷嚏，你完全涉入它里面。

　　任何你所做的或是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一个完全的涉入。再度观察：每当一个喷嚏正在发生，你是用整个身体、整个头脑完全投入在它里面，喷嚏的发生并非只是你的鼻子；你身体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涉入它里面。有一个微妙的颤抖、一个微妙的摆动散布到整个身体，打了喷嚏之后，整个身体都变得集中起来，当那个喷嚏发生，整个身体就放松下来，但是很难将警觉带进它里面，如果你将警觉带进它里面，它将不会发生，而如果它发生了，你会知道那个警觉不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警觉。

　　「在开始打喷嚏的时候……」因为如果它已经开始，那么就来不及了，箭已经射出，你已经不能再改变它，那个运作过程已经开始，能量已经准备好要被释放出来，它不能够被阻止，你能够中途阻止一个打喷嚏吗？你怎么能够中途停止？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它已经发生了，你无法中途阻止它。

　　就在开始的时候，要警觉，当你感觉到那个情绪正在来临，要警觉，闭起你的眼睛而成为静心的，就在你感觉到要打喷嚏的情绪那个地方，将你全部的意识集中在那个地方，就在开始的时候，保持警觉，喷嚏将会消失，而那个能量将会被转变成更警觉。因为打喷嚏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涉入、全身的机构都涉入（它是一个放出能量的运作过程，而你在这个片刻保持警觉），所以将会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静心。

　　在打喷嚏的时候，思想停止了，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吸气入鼻」，它使他们解除负担，使他们的头脑觉得更放松，因为在那个片刻，思想停止，吸气入鼻使他们瞥见「无思想」，透过吸气入鼻，当喷嚏来临，他们就不是他们的头脑，他们变成身体，在那个片刻，头脑消失了，但它觉得很好。

　　如果你习惯于吸气入鼻，那么你就很难改掉它，它是一个比抽烟更深的习惯，抽烟跟它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它贯穿得更深，因为抽烟是有意识的，而打喷嚏是无意识的，放掉吸气入鼻比放掉抽烟更困难，抽烟可以改变，代替品可以找到，但是吸气入鼻没有可以取代的。

　　打喷嚏是身体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其它唯一能够跟它相比的就是性行为。那些以生理学的观点来思考的人说性行为只是透过性器官在打喷嚏，它们之间有一个类似性，那并非百份之百是对的，因为有更多的东西涉入性里面，有更大的东西涉入性里面，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类似性是存在的。

　　某种东西从鼻子丢出，你就觉得舒解了；某种东西由性器官丢出，你就觉得舒解了，这两者都是非自愿性的，你无法用意志去进入性，如果你这样去尝试，你将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尤其是男人，因为男人的性器官必须去做些什么？它是主动的，你无法用意志来左右它的行为，如果你这样去尝试，那么你尝试得越历害，它就越不可能。它能够发生，但是你无法使它发生，就是因为如此，性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难题，西方在这半个世纪里面已经发展出性知识，每一个人都变得对它那么有意识，以致于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如果你很警觉，性将会变得不可能，如果一个人在做爱的时候是警觉的，那么，他越警觉，做爱就越困难，他将变得无法勃起，它是无法用意志来控制的，如果你用意志控制，你将会失去它。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技巧可以被使用在性里面。就在开始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勃起的情绪即将来到你身上而还没有来，你刚好感觉到那个震动，在那个当儿，要变得警觉；那个震动将会丧失，而同样的能量将会转入警觉。

　　坛崔曾经使用过这个，它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一个漂亮的女人在那里作为静心的目标，而那个追求者、那个静心者就坐在那个裸体女人的前面，静心冥想她的身体、她的形体、她的比例，就在那里等待他性中心的第一个情绪，当那个情绪升起的时候，他就闭起他的眼睛，而忘掉那个女人，他闭起他的眼睛，他变得觉知到那个情绪，那么，性能量就被转变成警觉（觉知）。

　　他被允许去静心冥想那个裸体的女人，但是一等到那个情绪被感觉出来，他就必须马上停止，然后他必须闭起他的眼睛，进入他自己的情绪，而变成在那里觉知，这跟打喷嚏时所做的一样。这个闪耀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头脑不在那里；基本的事情就是：如果头脑不在那里，而你是警觉的，你将会有三托历（Satori）——你将会第一次瞥见三摩地（Samadhi）。（注：三托历是短暂的三摩地。）

　　思想是障碍，所以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思想消失，那件事将会发生，但是思想必须消失，唯有到那个时候，觉知才会存在。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思想也能够消失，当你变成无意识的时候，思想也能够消失，当你服用某种药物时，思想也能够消失。思想消失，但思想消失之后就没有警觉可以觉知到隐藏在思想背后的现象，所以我把静心定义成没有思想的意识。你可以变成没有思想，而且无意识，那么就没有意义，你可以有思想而且有意识，你已经是那样。

　　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意识」和「无思想」。当它们会合，静心就发生了、静心就发生了。你可以用非常小的事情来尝试，因为没有东西是真的小，即使打喷嚏也是一个宇宙的现象。在存在（Existence）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伟大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渺小的，即使一颗微小的原子也能够摧毁整个世界，即使一个打喷嚏、一个非常微小的现象，也能够蜕变你。

　　所以不要把事情看成小或大，没有什么东西是小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大的，如果你具有穿透的眼睛，那么，非常小的东西也是极端重要的。宇宙隐藏在原子与原子之间，而在宇宙与原子之间，你不能够说那一个比较伟大，那一个比较渺小，即使只有一个原子，在它本身里面也是一个宇宙，而最大的宇宙也只不过是原子，所以不要以大或小来思考，只要去尝试，不要说：「在一个喷嚏里能够发生什么？我一生都在打喷嚏，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将这个技巧带进来，就「在开始打喷嚏的时候、在惊骇的时候……」当你觉得害怕、当害怕进入的时候，就在当你觉得害怕进入的时候，变成觉知，害怕就会消失，有了警觉，就不可能有害怕，当你是警觉的，你怎么可能害怕？唯有当你丧失警觉，你才会害怕。事实上，一个懦夫并不是一个害怕的人，一个懦夫是一个昏睡的人，而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能够将他的警觉带进那个恐惧片刻的人，有了警觉，恐惧就消失了。

　　在日本，他们训练他们的武士警觉；最基本的训练就是警觉，其它每一件事都是次要的：剑道、射艺、每一件事都是次要的。有一件事为人所知，据说伟大的禅师林翟（Rinzai）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来没有在他的射艺成功过，从来没有射中红心，他的箭总是错失了，总是没有达到那个正确的点，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射手，所以有人问：「林翟从来没有成功地射中任何目标，那个目标总是被错过，他怎么能够以一个伟大的射手闻名？他的箭从来没有达到正确的点，所以他怎么能够以一个伟大的射手闻名？」

　　林翟的追随者说：「我们所重视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果，我们不顾虑那支箭会不会射到终点，我们所顾虑的是那支箭在何时开始它的旅程，我们所顾虑的是林翟本身。当箭离开弓，他是警觉的，我们所顾虑的就是这个而已，我们所顾虑的不是结果，那是不相关的。」

　　林翟有一个弟子，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射手，他从来没有错过他的目标，他来到林翟那里学射艺，所以有人说：「你是要向谁学？他不是一个大师，他甚至不是一个弟子，他是一个失败者，而你是一位伟大的大师，你竟然要向林翟讨教？」那个射手说：「是的，因为我在技巧上成功，但是就我的意识而言，我是一个失败者，他在技巧上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就他的意识而言，他才是射手，他才是大师，因为当简明离开的时候，他是警觉的，要点就在那里。」

　　这个射手，他技术上是一个大师，但是他必须在林翟的教导下学习好几年，而他每天的命中率都是百份之百，林翟会说：「不，你是一个失败者，就技术上而言，那支箭的离开是很正确的，但是你不在那里，你没有警觉，你在你的昏睡当中射出那支箭。」

　　在日本，他们首先训练他们的武士警觉，而其它每一件事都是次要的。如果一个武士能够很警觉，那么他就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敌不过日本的武士，他们的勇敢是无与伦比的，它来自那里呢？就身体上而言，他们并不强壮，但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在他们的警觉里，恐惧无法进入，他们不害怕，每当恐惧来临，他们就尝试禅的方法。这段经文说：「在惊骇的时候、在焦虑的时候……」当你感到焦虑，当你被焦虑所折磨，你就尝试它。要怎么做？当焦虑的时候，通常你都怎么做？你怎么做？通常你都试着去解决它，你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然后你就越来越被牵扯进去，你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混乱，因为焦虑无法透过思考而被解决，它无法透过思考而被融解，因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焦虑，所以你这样做是在帮助焦虑更加成长。透过思考，你无法走出焦虑，你会更深入它，这个技巧说：不要对焦虑做任何事，只要警觉，只要警觉！

　　我要告诉你一个古老的趣闻，那是关于另外一位禅师的事，他的名字叫做布克由，他单独住在一个山洞里，完全单独，但是在白天，或甚至在晚上，他有时候会大声喊：「布克由。」——他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会说：「是的，我在这里。」而当时旁边都没有人，他的弟子自豪问他：「为什么你喊你自己的名字'布克由'，然后说：'是的，先生，我在这里'。」他说：「每当我进入思想，我必须记住要警觉，所以我叫我自己的名字布克由。当我叫我的名字布克由，然后说'是的，先生，我在这里'的时候，那个思想和焦虑就消失了。」然后在最近两三年，他从来不叫他自己的名字，也从来不回答：「是的，先生，我在这里。」弟子们问：「师父，为什么你最近都不这样做？」他说：「现在布克由一直都在那里，他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没有需要，以前我常常错过他，有时候焦虑会占据我、笼罩着我，然后布克由就不见，所以我必须记住'布克由'然后那个焦虑才会消失。」

　　尝试这个，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用你自己的名字来尝试，当你感觉到深深的焦虑，只要喊你的名字，然后回答说：「是的，先生，我在这里。」然后感觉那个不同，焦虑将会消失，至少有一个片刻你会瞥见那超出乌云的东西，而那个瞥见会被加深，一旦你知道如果你变得警觉，焦虑将不会在那里，它将会消失，你就会深深知道你自己，你就会深深地知道你内在的运作过程。「……在感情冲突的时候、在战争中逃命的时候、在极度好奇的时候、在饥饿开始的时候，要不间断地觉知。」

　　你可以使用任何事情，饥饿在那里，你要变得警觉，当你感觉到饥饿，要怎么办？发生了什么？当你感觉到饥饿，你从来没有将它看成某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变成那个饥饿，你觉得：「我在饥饿。」真正的感觉是：「我是饥饿」，但你「不是」饥饿！你只是意识到饥饿，它是某种发生在边缘的东西，你是中心，而你觉知到饥饿，它是一个客体，而你是主体，你是一个观照，你不是饥饿，是饥饿发生在你身上。当饥饿不在那里的时候，你在那里；当饥饿消失的时候，你还是会在那里，所以饥饿是一个偶发事件，它发生在你身上。

　　变成警觉的，那么你就不会与它认同，如果你感觉饥饿，要觉知那个饥饿的存在，看着它、与它相会、面对它，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当你变得越警觉，你将会感觉到那个饥饿变得越遥远；你越不警觉，你就觉得它越靠近；如果你不警觉，你会刚好在中心的地方感觉到：「我是饥饿。」如果你变得警觉，饥饿就会被抛开；饥饿在那里，而你在这里；饥饿是一个客体，而你是一个观照。

　　绝食是因为这样而被使用的、是为了这个技巧而被使用的，绝食本身没有意义，如果你不是用饥饿来做这个技巧，绝食是愚蠢的，它是一个愚笨的行为，它是没有用的。你可以饿好几个月，但是仍然与饥饿认同，仍然感觉「我是饥饿的」。那是没有用的、有害的，不需要绝食，你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它，但是可能有困难，所以绝食或许会有帮助。

　　平常我们在饥饿之前就用食物来填满我们自己，在现代的世界里，根本不需要去感觉饥饿，你有固定的用餐时间，时间到了你就用餐，你从来不问身体是否感觉饥饿，在固定的时间，你就用餐，饥饿并没有被感觉到，你或许会说：「不，一点钟的时候，我才会感到饥饿。」那或许是一个假的饥饿，你感觉到它是因为那是一点钟，因为那是你用餐的时间。那一天你可以玩一个把戏，叫你太太或你先生把钟拨快，使那个钟在十二点的时候显示出一点，你将会感觉到饥饿，或者它已经慢了一个小时，当刚好两点的时候，时钟上显示出一点，那么你就会感觉到饥饿，你看了时间，然后就感到饥饿，这是人造的、虚假的，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绝食或许会有帮助，如果你绝食，那么有两三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一个假饥饿，唯有在三、四天之后你才会感觉到真的饥饿，你的身体将会要求，而不是头脑在要求；当头脑在要求，它是假的；当身体在要求，它是真的；当它是真的，而你变得觉知，你就变得跟你的身体完全不同。饥饿是一个身体的现象，一旦你能够感觉到饥饿不同于你，而你是它的一个观照，你就超越了身体。

　　但是你可以使用任何事情，这些只是例子，这个技巧可以使用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设计你自己的方式，但是要坚持一件事，如果你用饥饿来作为尝试，那么至少要用饥饿做三个月，唯有如此，有一天你才不会跟你的身体认同。不要每天都在改变设计，因为对于任何技巧而言，深入是需要的。

　　所以，选择任何东西，做上三个月，坚持下去，应用这个技巧，继续使用它，一直要记住，在开始的时候要觉知，到了中间，那将会很困难，一旦「你是饥饿」那个认同被感觉到，你就无法改变它，你可以在心理上改变，你可以说：「不，我不是饥饿，我是观照。」但那是假的，那是头脑在说话，而不是一个感情的经验。只要试着在开始的时候觉知，然后记住，你不要说：「我不是饥饿。」头脑就是会这样欺骗，你可以说：「饥饿在那里，但我不是饥饿，我不是身体，我是婆罗门。」你什么都不要说，任何你所说的都将会是假的，因为你是假的。

　　诵念着「我不是身体」将不会有所帮助。你一直在说：「我不是身体。」因为你知道你是身体，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不是身体，那么说：「我不是身体」又有什么用呢？那是没有用的，那将会看起来很愚蠢。要觉知，然后那个「我不是身体」的感觉就会在那里，但那将不是一个思想，那将是一个感觉，那将不会在头里面被感觉到，那将会在你整个人被感觉到，你将会感觉到那个距离——身体离得很远，而我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连将两者混合的可能都没有，你无法如此。身体是身体，它是物质，而你是意识，它们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是它们从来不混合，它们无法混合。

第二个技巧：

　　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在真实的存在里，不要把东西看成纯或不纯。

　　这是坛崔最基本的讯息之一，很难去设想它，因为它是纯粹非伦理的、非道德的。我不是说它是不道德的，因为坛崔并不顾虑到道德或不道德，坛崔说它是不相关的，这个讯息是要帮助你成长而超越纯和不纯、超越分裂、超越二分法、超越二分性。坛崔说，存在是非二分的，它是一体的，所有的区别都是人造的——记住，所有的区别。这样的区别是人创造出来的：好与坏、纯与不纯、道德与不道德、美德与罪恶，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人的态度，它们不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纯的，而什么是纯的？它依你的解释而定；什么是道德的，而什么是不道德的？它依你的解释而定。

　　尼采曾经说过，所有的道德都是一种解释。所以某件事在这个国家可能是道德的，但是在邻近的国家可能就变成不道德；某件事在佛教讲起来可能是道德的，但是对印度教讲起来可能是不道德的；对基督教讲起来是道德的，但是对耆那教讲起来可能是不道德的；或者，某些事对老一辈的人讲起来是道德的，而对年轻一辈的人讲起来是不道德的，它要看情形而定，它是一个态度，基本上它是一个虚构的东西，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赤裸裸的事实就是事实，它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它既不是纯的，也不是不纯的。

　　想一想，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那么什么是纯的而什么是不纯的，每一样东西都将会存在，只是「存在」，没有什么东西会是纯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不纯的；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好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坏的，有了人，头脑就进入了，头脑会划分，它说「这」是好的，而「那」是坏的，这个划分不仅在世界创造分裂，这个划分也在划分者里面创造出分裂，如果你划分，你也是在那个划分里面被分裂了，不论你对世界做什么，你也同时对你自己这样做。

　　最伟大的西达瑜珈（SiddhaYoga）大师之一那罗帕

　　（Naropa）说：「一寸之隔，地狱和天堂就被分开了。」一寸之隔！但是我们一直在划分、一直在冠以名称、一直在谴责、一直在辩护。注意看存在赤裸的事实，而不要冠以名称，唯有如此，坛崔的教导才能够被了解，不要说好或坏，不要将你的头脑带进事实，当你将你的头脑带进事实，你就创造出一个虚构之物，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事实，它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是你的投射。这段经文说：「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在真实的存在里，不要把东西看成纯或不不纯。」

　　「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坛崔说：「对其他教导而言是非常纯的东西、是美德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项罪恶性，因为他们所谓纯的概念会划分，因此，对他们来讲，某些东西就变得不纯了。」

　　如果你称一个人为圣人，那么你就创造出了罪人，那么你就必须去谴责某个地方的某一个人，因为，没有罪人，圣人无法存在，然后再看看我们所有努力的荒唐、我们一直试着去摧毁罪人，我们设想和希望世界上没有罪人，只有圣人，这是荒谬的，因为圣人没有罪人不能够存在，他们是同一个钱币的另一面。你无法只摧毁钱币的一面，它们都将会存在，罪人和圣人两者都是同一件事的重要部分，如果你摧毁罪人，圣人将会从世界上消失，但是不要害怕，让他们消失，因为事实上他们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罪人和圣人两者都是同一个解释的一部分，都是同一个朝向世界态度的一部分，在那个解释或态度之下，一个人会说：「'这'是好的，'那'是不好的。」而你不能够说：「'这'是好的」，除非你说：「'那'是坏的」，要去定义那个好的，你需要那个坏的，所以那个好的要靠那个坏的而存在，你的美德要依靠罪恶而存在。你的圣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够没有罪人而存在，所以他们必须感谢罪人，如果没有罪人他们就不能够存在，在跟他们关联之中，在跟他们比较之下，不管他们是多么谴责罪人，他们都是同一个现象的一部分，唯有当圣人消失，罪人才能够从世界上消失，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的，当没有美德的观念，罪恶就不会存在。

　　坛崔说：事实是真实的，而解释是不真实的，不要解释，在真实的存在里，不要把东西看成纯或不纯，为什么呢？因为纯和不纯是我们加诸于真实存在之上的态度。尝试这个技巧，这个技巧是费力的，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非常倾向于二分式的思考，我们奠基于、根入于二分性的思考，以致于我们甚至没有觉知到我们的谴责和辩护。如果某人开始在这里抽烟，你或许尚未有意识地感觉到任何东西，但是你就开始谴责，在你内在深处，你就开始谴责，你或许看起来有谴责、或许看起来并没有谴责；你或许没有看着那个人，但是你已经在谴责。

　　这是困难的，因为那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你继续借着你的姿势、借着你坐的姿势、借着你站的姿势来谴责和辩护，而你甚至没有觉知到你在做什么。当你对某人微笑，或是当你不对某人微笑，当你注意看着某人，或是当你不看他，你只是在忽视某人，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在把你的态度强加上去，你说某一样东西是美的，那么你将必须把另外某一样东西谴责成丑的，这个二分的态度同时也在分裂你，所以在你里面将会有两个人。

　　如果你说某人在生气，而生气是不好的，那么，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将会说这是不好的，那么就会有困难，因为你说：「这是不好的，在我里面的这个生气是不好的。」那么你就开始将你自己分裂成两个人：一个不好的人、邪恶的人和另外一个好人、一个圣人。当然你一定会跟你里面的那个圣人认同，所以那个魔鬼、那个撒旦、那个你里面的罪恶就被谴责，你被一分为二，那么就有经常的争斗和冲突，那么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个人，你将成为一个群众，你将成为一个分裂而反对它自己的处所。如此一来将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宁静，你将只会感觉到紧张和痛苦，这就是你所感觉到的，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分裂的人无法保持平和，他怎么能够保持平和呢？要把你的魔鬼放在那里呢？你必须摧毁它，然而它就是「你」，你无法摧毁它，你并不是两个，真实的存在只有一个，但是由于你分裂的态度，你将外在真实的存在划分，因此，内在也一样被划分，所以每一个人都和他自己在抗争，那就好像你在跟一双手抗争，你用你的左手和你的右手抗争，而那个能量是同一的。我在我的右手，也在我的左手，我在两者里面流动，但是我用一双来反对另一双，我用我的右手来反对我的左手，然后我就创造出一个冲突、一个假的争斗；有时候我会欺骗我自己说右手战胜了，而左手失败了，但这是一个欺骗，因为我知道我在两者里面，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将左手提起而将右手放下，我在两者里面，两双手都是我的。

　　所以，不管你认为你将你的圣人抬得多么高，而将你的魔鬼贬得多么低，你要知道，在任何片刻，你都能够改变那个地位，你能够改变到使圣人下降而使魔鬼抬头，那会产生恐惧和不安全感，因为你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你知道在这个片刻你是多么具有爱心，在这个片刻你将你的恨压下去，但是你害怕，因为在任何片刻，恨将会浮现，而爱将会被压下去，它在任何片刻都可能发生，因为你在两者里面。

　　坛崔说不要分裂，要不分裂，唯有如此，你才能够胜利。要如何才能够不分裂？你必须不要谴贵，不要说「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只要取消所有纯和不纯的概念。注意看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说它是什么，要成为无知的，不要太聪明，不要冠以名称，保持沉默、不谴责、不辩护，如果你能够对世界保持沉默，渐渐地，这个沉默将会深入内在，而如果这个分裂不在外在，这个分裂将会从内在的意识消失，因为两者是一起存在的。

　　但是这对社会来讲是危险的，所以坛崔被压抑，这是危险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道德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道德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纯的，东西就像它们本然的样子，一个真正的坛崔行者将不会说贼是不好的，他会说他是一个贼，就这样而已，而且借着使用「贼」这个字，但在他的头脑里面没有谴责，这个「贼」只是一个事事，而不是一个谴责，如果某人说：「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圣人。」他会说：「是的！他是一个圣人。」但是没有评价在里面，他不会说：「他是好的。」他会说：「是的！他是一个圣人，而那个人是一个贼。」就好像「这」是一朵玫瑰，而「那」不是一朵玫瑰；「这」棵树是高的，而「那」棵树是矮的；晚上是暗的，而白天是亮的；但是没有比较。

　　然而这是危险的，如果没有谴责一件事而赞美另一件事，社会就不能够存在，社会无法存在！社会是靠二分性而存在的，那就是为什么坛崔被压抑，它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但其实它不是反社会的，它不是！那个非二分的态度是超越的，它不是反社会的，它是超越的，它是超出社会之外的。

　　尝试这个：进入世界，不要带有任何价值观，只要看自然的事实，某一个人是这样，而另外一个人是那样，然后渐渐地，你就会在你里面感觉到不分裂，你的两极将会会合在一起，你的「坏」和你的「好」将会会合在一起，它们会合并成一个，而你将会变成一个整体，将不会有什么东西是纯的，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是不纯的，要知道有那个真实的存在。

　　「共他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坛崔说：「对别人来讲是基本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有毒的。」比方说，有基于非暴力的教导，他们说暴力是不好的，非暴力是好的。坛崔说：非暴力是非暴力，暴力是暴力，没有什么是好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有基于无欲的教导，他们说无欲是好的，而性是不好的，坛崔说：性就是性，无欲就是无欲，这个人是无欲的，而那个人不是，但这些都只是简单的事实，没有价值判断附加在它们上面，坛崔永远不会说无欲是好的，它永远不会说一个无欲的人是好的，而那个停留在性里面的人是不好的，坛崔不会这样说，坛崔接受事情本然的样子，为什么呢？只是为了要在你里创造出一个整体。

　　这是一个在你里面创造出一个整体的技巧，这是一个使你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存在、使你里面不分裂、不冲突、不对抗的一个技巧，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宁静。一个想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去反对什么东西的人将永远无法保持平和，他怎么能够保持平和呢？一个内在自己分裂的人、跟自己抗争的人，他怎么能够胜利呢？那是不可能的。你是两者，所以是谁要去赢呢？没有一个会赢，而你将会输，因为你将会在抗争当中不必要地散发你的能量，这是在你里面创造出「一个整体」的技巧，让价值观消失，不要判断。

　　耶稣曾经说过：「不要论断人，以免你被论断。」但是犹太人不可能了解这个，因为整个犹太人的观念都是道德指向的：「这是好的，而那是不好的。」耶稣在他的教导里说：「不要论断」，他是以坛崔的口吻来说的，如果他被谋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坛崔的态度：「不要论断」。

　　所以不要说一个妓女是好的，谁晓得？不要说一个清教徒是好的，谁晓得？到了最后，他们两者都是同一个游戏的一部分，他们互相作为对方的基础，他们基于相互的存在，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而这段经文意味着：「不要论断人，以免你被论断。」

　　如果你不判断，不采取任何道德观，只是观察事实本来的样子，而不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它们，那么你就不能够被判断，你就完全被改变了，那么你就不需要被任何神圣的力量来判断，没有需要！你自己已经成为神圣的，你自己已经成为神；成为一个观照，不要成为一个判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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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章　透过谭崔而觉知——不是原则

1973年3月25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个问题：

　　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会产生对静心的阻碍，这是否不是真的？

　　静心是什么？它不是你的个性，它不是你所做的，它是「你是的」。它不是个性，它是你带给你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意识，你的作为是不相关的，问题在于：当你在做它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意识，不管它是道德或不道德。你是警觉的吗？如果你是警觉的，静心就发生了，如果你不警觉，你就生活在昏睡当中。

　　你可以在完全昏睡的时候也是道德的，那没有问题，反而，如果你想要完全昏睡，你最好是道德的，因为这样的话，社会将不会打扰你，这样的话，将没有人会反对你，你就能够好好地睡，社会将会帮助你。

　　你不要静心也可以成为道德的，但是不道德就会一直跟在你后面，它会像影子一样地跟随着你，而你的道德将会是肤浅的，因为当你是昏睡的，你的道德只能够被从外面强加上去，它只能够是虚假的，它只是一个表面，它无法成为你的本性，你的外在会变成道德的，但是你的内在将会保持不道德，而如果你的外在变得更道德，你的内在将会以同样的比例变得更不道德，因为你的道德只不过是一个深深的压抑。当你在昏睡的时候，其它什么事你都不能够做，你只能够压抑。

　　透过这个道德，你也会变成虚假的，你不会成为一个人，而只是一个「人格」——只是一个虚假的实体。痛苦将会随之而来，而你会经常处于爆炸的边缘，所有你压抑的东西都随时可能爆炸，它就在那里等着你。在昏睡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诚实地、很道德地做，你将会发疯，只有一个不诚实的人能够不发疯而保持合乎道德，伪君子就是意味着如此，伪君子只是显示出他们是道德的，但其实不然，他们会找到一些方法和手段来成为不道德的，他们在表面上经常保持道德，经常假装是道德的，唯有如此，你才能够保持神智健全，否则你将会发疯。

　　这个所谓的道德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你是诚实的，你将会发疯；如果你是不诚实的，你将会变成一个伪君子。所以那些聪明的人、狡猾的人，他们会变成伪君子；而那些单纯、天真的人，他们会变成这种教导之下的牺牲者，他们会发疯。

　　当你在昏睡的时候，真正的道德无法发生在你身上。所谓「真正的道德」是什么意思？真正的道德是某种从你的本性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真正的道德并不反对不道德，真正的道德只是道德的不存在，它不反对不道德！比方说，人们教你要爱你的邻人，要爱每一人，要具有爱心，它会变成一个道德的态度，但是那个恨仍然停留在里面，你强迫你自己成为具有爱心的，而一个被强迫的爱不可能是真心的，不可能是实在的，它不会满足你，也不会满足你所爱的那个人，没有人会被这个虚假的爱所满足。

　　它就好像假的水，没有一个人的口渴能够被假的水所止渴。恨在那里，那个恨会试着去表达它自己，而一个虚假的爱无法成为恨真正的阻碍，反而，恨将会穿过那个虚假，它甚至会毒化它，而你的爱将会变成只是一种恨，它是非常狡猾而且奸诈的，

　　真正的道德发生在一个真正深入他本身的人，你进入你自己里面越深，你就变得越具有爱心，它不是某种强加上去来反对恨的东西，它不是某种跟恨敌对的东西。你越深入你自己，就有越多的爱会从你身上流露出来，它跟恨没有任何关系，它根本不顾虑到恨。当你到达你中心的那个片刻，你没有任何外在加进来的道德也能够具有爱心，你或许甚至不会觉知到你是具有爱心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到呢？这种爱是那么自然，它就像呼吸一样，它就像你的影子跟随着你，你只是具有爱心的。

　　谭崔倡导内在的旅程。道德将会发生，但它将会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事先的要求，你对这个差别要很清楚。谭崔说：不要被道德和不道德的观念所纠缠，它们是外在的，相反地，要移入内在，所以，有技巧能够告诉你如何移入内在。不要顾虑到道德和不道德纯和不纯；不要去管那个差别，只要向内移，忘掉那个外在的，忘掉外在的世界。外在的社会，以及任何社会所教给你的，一切社会所教给你的一定都是二分性的，它一定是压抑的，它一定会在你里面产生冲突，而如果有冲突存在，你就无法向内移。

　　所以，要忘掉冲突，忘掉所有会产生冲突的东西。只要向内移，当你进入得越深，你就变得越道德，但是那个道德将不是社会的道德。你不要想成为道德的也可以成为道德的，你甚至不会意识到你是道德的，因为在你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反对它；你只是具有爱心，因为当你具有爱心，你就感觉到喜乐，它本身就是一个喜乐，它是没有结束的，它不需要任何结果。并不是说，如果你具有爱心，你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它不是一项交易。社会所教导的道德，以及所谓宗教所教导的道德都是一项交易：「做这个，然后你将会得到那个，如果你不做这个，你将不会得到那个，你甚至会被惩罚。」

　　它是一项交易。谭崔的道德不是一项交易，它是一个发生。当你越深入你自己，你就越生活在当下这个片刻，你就越觉得具有爱心是喜乐的。它不是一个朝向其它某种东西的步骤、条件、或交易，它在它本身里面就满足了。你爱是因为在爱里面你就感觉喜乐，你不是在为你的邻居做任何事，你不是在嘉惠于其它任何人，去爱就是一个快乐，就在此时此地，它对你就是一件好事，没有未来的天堂或地狱，它在现在就创造了天堂，神的王国就进入了你，所有的美德都是这样发生的，它们自然开花（自然流露）。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会产生对静心的阻碍，这是否不是真的？」事实上，它的相反才是真理，一个静心的生活会创造出对不道德生活的阻碍，不道德的生活不会创造出任何阻碍，不道德的生活意味着你是非静心的，其它没有，你在熟睡，那就是为什么你在伤害你自己。对谭崔来讲，基本的事情就是静心、警觉、觉知，没有比这个更基本的了。当某人不道德，它显示他是不警觉的，它只是一个症状，不道德的生活只是一个症状说他是不警觉的。平常的教导是怎么做的？平常的教导将会告诉这个不道德的、昏睡的人，叫他要遵守道德，他可以从不道德改变成道德，但是那个昏睡还是会继续。

　　所以整个努力都浪费掉了，因为真正的疾病不是不道德，不道德只是一个症状，疾病在于不警觉、不静心，那才是他不道德的原因。你可以便他转变成道德，你可以创造出恐惧，事实上，你只能够使昏睡的人害怕，如果他不昏睡，你无法创造出恐惧，你可以创造出一个对地狱的恐惧，你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对天堂的利益动机，这两件事唯有当你在昏睡的时候才可能，如果你不昏睡，你无法被威胁，你无法因为利益而被激动，那两件事只有对昏睡的头脑才有意义。

　　所以，创造出惩罚的害怕，然后一个人就会从不道德变成道德，他会因为恐惧而改变。创造出一个利益动机，然后他就能够从不道德变成道德，他会因为色欲、贪婪，以及其它利益动机而改变。贪婪和恐惧是昏睡头脑的一部分。不论是因为恐惧而改变，或是因为利益动机而改变，他还是保持昏睡，基本上，他是没有改变的。

　　对社会来讲，他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对社会来讲，不道德的人是一个难题，但道德的人不是一个难题，所以社会解决了它的难题，但是那个人仍然保持昏睡，对他自己而言，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他对社会来讲变得更方便，以前他是不方便的。试着去观察这个事实：一个不道德的人对社会来讲是不方便的，但是他对他自己是方便的；一个遵守道德的人对社会来讲是方便的，但是他对他自己来讲就变得不方便。

　　所以那只是钱币被翻到背面，那就是为什么不道德的人看起来比较快乐和高兴，而有道德的人是严肃的、悲伤的、背负重担的。不道德的人跟社会在抗争，而有恐惧的人跟自己在抗争，不道德的人会感到担心只是因为总有一个被抓到的恐惧，他害怕被抓到，但是他在享受，如果没有人抓到他，如果不害怕被抓到，他就没有问题。

　　有道德的人陷在跟自己的奋斗之中，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他只是对社会而言没有问题。道德是一种润滑剂，它帮助你容易跟别人相处，但是你会变得不安。以道德作为出发点的话，不是你跟社会在一起的时候不安，就是你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不安，只有当你开悟，不安才会离开你。

　　谭崔所顾虑的是基本疾病，而不是症状。道德是一个变动的症状，所以谭崔说：不要顾虑道德或不道德的观念，谭崔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变成不道德的；谭崔甚至不会告诉你要成为道德的，它怎么会告诉你要成为不道德呢？谭崔说这整个事情都是不相关的，不要谈论道德和不道德，要找到它的根。你可以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但那只是症状，要找到它的根！它的根就是：你是昏睡的、熟睡的。

　　如何打破这个昏睡的结构？如何变成觉知的？如何能不一再一再地掉进昏睡之中？那就是谭崔所顾虑的，一旦你变警觉，你的性格就会改变，但那是一个结果。谭崔说：你不必去促成它，它将会发生，你只要变得越来越警觉，你就会越来越合乎道德，如此一来，这个发生在你身上的道德将不是强迫的，它不是来自你的作为，你只是试着去成为警觉的，然后它就发生了。

　　一个警觉的人怎么可能是暴力的呢？一个警觉的人怎么会觉得恨和愤怒？这也许听起来似是而非，但事实上它是如此：一个昏睡的人不能够没有恨。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够假装没有愤怒、没有恨，他只能够假装有爱、有慈悲、有仁慈、有同情心，那些都是伪装。发生在一个开悟的人身上的情形刚好相反：如果需要愤怒，他只能够假装，他不可能生气，他只能够假装！如果需要愤怒（有时候它是需要的），他只能够假装，他不能够悲伤，但是如果有需要，他会假装他是悲伤的。开悟之后，这些都不可能了。

　　开悟之后，爱就成为自然的，就好像恨在以前是自然的。爱在以前是一个假装，现在，恨只能够是一个假装，如果有需要的话。耶稣跟那些换钱的人在庙里抗争，那是假装的，他不可能生气，但是他选择假装，他不可能真的生气。他不可能生气，但是他能够使用生气，就好像对你而言，你可以使用爱，但是你不能够爱。

　　你为了某些目的而使用爱，你的爱只是为了要得到其它东西，它从来不是单纯的爱，你或许想得到钱，或许想得到性，或许想得到某种东西——自我的满足、一个胜利、一个你非常强而有力的感觉。你或许想得到其它任何东西，但是它从来不是爱。

　　佛能够生气，如果他认为将会有所帮助的话。由于他的爱，他或许有时候会生气，但那只是一个假装，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被它所愚弄，那些知道的人，他们会笑，谭崔说：随着静心的加深，你就开始改变，当改变发生在你身上，那是很美的。如果你「做」它，那么它永远无法成为某种非常深的东西，因为「做」只是在表面，所以谭崔说：让它从本性发生，从你的核心发生，让它从核心流向周围，不要将它从周围压进核心，那是不可能的。

　　谭崔不说道德或不道德，唯一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昏睡的，试着去改变它，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警觉，不论你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是不道德的，谭崔说：「那没有问题，我们不顾虑你的不道德，我们顾虑你的昏睡，以及如何将它转变成警觉。」不要跟不道德抗争，只要试着去蜕变你的昏睡。

　　如果你是道德的，那没有问题，谭崔不会告诉你说你要先变成不道德，然后再去尝试。不道德的人不需要将他自己改变成道德的人，道德的人也不必为了要进入静心而把自己改变成不道德的人。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去改变意识的品质，所以，不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不论你是一个罪人或是一个圣人，对谭崔而言，都没有差别。如果你是昏睡的，那么就去尝试那个会使你变警觉的技巧，不要试着去改变症状。罪人是有病的，而所谓的圣人也是有病的，因为两者都是昏睡的。

　　病在于你的昏睡，而不在于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只是一项副产品。当你还保持昏睡，任何你所做的都将不会使你有任何基本上的改变，只有一件事能够改变你、能够创造突变，那就是警觉（觉知）。问题在于如何变得越来越警觉，所以，不论你做什么，要使它成为警觉的一个对象。如果你在做某件不道德的行为，要静心地做它，不久那个行为本身将会溶解而消失，然后你就不能够再做它，并不是因为你创造出一个铁甲来抵抗它，而是因为现在你变得更警觉，你怎么能够做一件需要在昏睡当中才会做的事？你不可能这样做。

　　清楚地了解谭崔和别人所教导的道理之间的基本差别，谭崔是比较科学的，它深入问题的根部，它从本性上来改变你，而不是从你性格的外壳来改变你，从道德或不道德、从行为和作为等外在的东西来改变你。

　　任何你「做的」都只是在周围，任何你「是的」从来不在周围，对谭崔来讲，行为的品质本身才有意义，而不是行为本身。

　　比方说，有一个屠夫去找南音（Nan－in），而南音是一个相信非暴力的佛门和尚。他的整个职业是属于暴力的，他整天都在屠宰场工作，但是当那个屠夫去到南音那里，他问他：「我要怎么办？我的职业是一种暴力的职业，所以，我是不是要先辞去我的职业，是不是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崭新的人，或者还有其它方式？」

　　南音说：「我们并不关心你做什么，我们关心你是什么，所以，你继续做你在做的事，但是要更加警觉。当你在屠杀的时候，保持警觉、保持静心，而继续做任何你在做的事，这个我们不会顾虑。」

　　南音的追随者觉得很困扰，因为他是佛陀的追随者、是相信非暴力的人，而他居然允许一个屠夫继续做他的事。一个弟子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像你这样的人会允许一个屠夫继续当屠夫，当他在问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要放弃，他自己已经准备好要放弃了。」据说南音回答：「你可以很容易地改变那个屠夫的职业，他本身已经准备好，但是那样做的话，你将无法改变他意识的品质，他将保持还是一个屠夫。」

　　他可以变成一个圣人，但是他头脑的品质将保持还是一个屠夫的头脑品质，那是对别人和对他自己的一种欺骗。去看你所谓的圣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还保持是一个屠夫。那个品质、那个态度、那个暴力，他们朝着你看的样子是谴责的、是暴力的。你是罪人，而他们是圣人。当他们看你，他们的眼光就是在谴责你，你被丢进地狱。

　　南音说：「所以，去改变他外在的生活是不好的，最好是将一个新的品质带进他的头脑。让他保持他屠夫的职业是好的，因为他被他的屠杀和暴力所打扰；如果他变成一个圣人，他将保持是一个屠夫，但是如此一来，他就不会受打扰，他的自我将会被增强，所以，这是好的，他会因为暴力的存在而受到打扰，至少他有这个程度的觉知说这是不好的。他已经准备好要去改变，但只是准备好要去改变将不会有所帮助，一个新的头脑品质必须被发展出来，让他静心。」

　　经过一年之后，那个人又来了，他已经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他仍然是一个屠夫，但是那个人已经改变了，虽然他所做的还是保持一样。他再度来到南音那里说：「现在，我是一个不同的人，我静心、静心、又静心，我的整个生活已经变成一个静心，因为你告诉我要在任何我正在做的事情上面静心，我屠宰动物，但是我整天都在静心，现在你告诉我要怎么办？」

　　所以南音说：「现在不要来找我，让你的觉知为你找出一条路，你不需要来找我。」所以那个屠夫说：「现在，唯有你告诉我停留在那个职业里，我才会假装在那里，但是就我而言，我已经不再在那里了，所以，如果你允许我，我就不要回去了，但是如果你叫我走，那也没关系，我会去，然后假装，我将会继续。」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的品质改变、当你意识的品质改变，你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谭崔所关心的是你，而不是你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遵循某种人生的法则，而将它称之为道德的，那么谭崔行者会不会对这个有任何反对？

　　谭崔没有反对，但是这个没有反对就是困难，谭崔没有任何反对，谭崔在任何方面都不谴责，它不会告诉你：「做这个。」或「不要做那个。」如果遵循某种原则你觉得很好、觉得很快乐，那么你就去遵循它，但是遵循某种原则永远无法引导你到快乐，因为透过原则和透过遵循那些原则，你不会改变，你将会保持一样。

　　原则总是借来的，理想总是借来的，是其它某人将它们给你的，它们不是你自己的，它们不是由你自己的经验成长出来的，它们是没有根的。你所出生的社会和宗教，你刚好碰上的老师，他们将那些原则给你，你可以遵循它们，你可以按照那些原则来强迫你自己，但是这样做你将会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人，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或许可以在你的周围创造出某一种安和，但那将是坟墓的安和，那是死的。你或许可以因为那些原则而变得比较不受打扰、比较封闭，但是这样的话，你将变得更不敏感、更不活生生，所以，那些所谓有原则的人总是死气沉沉的。

　　注意看他们，他们看起来是宁静的、静止的、平和的、安逸的，但总是有某种死亡围绕着他们，死亡的气氛总是存在，你无法在他们的周围感觉到生命的餐宴、感觉到成为「活生生」的欢乐、成为「活生生」的庆祝，你永远无法在他们的周围感觉到那个。他们在他们的周围创造出一个装甲、一个安全的装甲，没有东西能够穿透它们，他们那些原则和性格的墙挡住每一样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躲那那些墙的后面而被监禁起来，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囚犯。如果你选择这个，谭崔没有异议，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根本不是生活的生活。

　　有一次木拉那斯鲁丁去扫墓，他看到一座非常漂亮的大理石陵寝，上面刻着「罗斯查尔德」这个名字，木拉说：「喔！喔！喔！这就是我所谓的生命，这就是我所谓的生活——一座漂亮的大理石陵寝。」但是，不管它多么美，它究竟不是生命，它是一块大理石，很美、很富有，但它不是生命。你可以透过原则、理想、或强制，在你的生活当中创造出一个陵寝，但是这样做的话，你将会是死的，虽然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因为死亡是不容易受伤害的。

　　死亡是一个安全，而生命永远是不安全的，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在一个活人身上，而没有什么事能够发生在一个死人身上，他是安全的，他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改变，最后的一件事——死亡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发生了。

　　有原则的人格是死的人格，谭崔对他们没有兴趣，但是谭崔没有异议，如果你觉得死气沉沉很好，那是你的选择，你可以自杀，而这就是自杀。谭崔是为那些想要变得更活生生的人而存在的，而「真理」以及「那最终的」并不是死亡，它是生命，它是更多的生命，就如耶稣所说的：「丰富的生命，无限的生命。」

　　所以，借着死亡你永远无法达到那最终的。如果它是生命、是丰富的生命，那么，借着死亡你将永远无法与它接触。只要借着更活生生、更容易受伤、更敏感、比较没有原则、更警觉，你将会达到它，为什么你要找寻原则？或许你还没有观察过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了原则，你就不需要警觉，你不需要警觉！如果你透过原则而生活，你不需要警觉。

　　假设我订出一个非暴力的原则，然后执着于它，或者我订出一个诚实的原则，而执着于它，那么，它就变成一个习惯，我创造出一个诚实的习惯，创造出一个永远讲真话的习惯，它就变成一个习惯，我创造出一个诚实的习惯，创造出一个永远讲真话的习惯，它就变成一个机械式的习惯，那么就不需要警觉了，我无法撒谎，因为原则和习惯将一直会产生阻碍。社会依靠原则，依靠用原则来灌输和教育小孩，那么，他们就变得无法不依照那些原则，如果一个人变得不能够不这样，他就是死的。

　　唯有当你的真理来自觉知，而不是来自原则，它才能够是活的。为了要真实，每一个片刻你都必须警觉，真理不是一个原则，它是某种从你的警觉产生出来的东西。非暴力不是一个原则，如果你是警觉的，你不可能成为暴力的，但那是困难而且费力的，你将必须完全培变你自己。按照原则、规则、规定来生活是容易的，那么你就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担心要更警觉，或更觉知，你只要依照那些原则就可以了。

　　那么你就像一列火车在轨道上行走，那些轨道是你的原则，你不会害怕，因为你不可能走错路，事实上，你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路，你只有火车可以跑的机械式铁轨，你将会到达目的地，你不需要害怕，你可以睡觉，火车也会到达，但它是走在死的路上，那些路不是活的。

　　但是谭崔说：生命并不像那样，它比较像一条河，它不是在铁轨上跑，不是在轨道上跑，事实上，它就好像一条河，它的路甚至从来没有被画过地图，随着河流的流动，路就被创造出来；随着河流的移动，路就被创造出来，河流将会到达大海，如果你了解谭崔的方式，生命就是应该如此。

　　生命就像一条河，没有预先规划好的道路，没有地图可以给你、可以让你遵循，只要成为活生生的，而且警觉，然后，不管生命带领你到那里，你就充满信心地跟着它。谭崔是一种信任、一种对生命力的信任，让它来引导你，不要强迫它，臣服于它，让它引导你朝向大海，只要成为警觉的，就是这样而已，当生命带领你朝向大海的时候，只要保持警觉，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有一点很重要，必须记住：谭崔并非只顾虑到结果，它也顾虑到手段，它也顾虑到途径，而不只顾虑到目的地。如果你很警觉，即使这个生活也是一个喜乐，河流的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喜乐，经过山谷、经过岩石、从山上掉下来、流入未知的领域，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喜乐。

　　在此也要警觉，因为海洋或是「那最终的」不可能是结束时的一个发生，它不可能如此！它是一个成长！河流「成长」成大海，它并非只是去跟大海会合，它「成长」成大海，而唯有透过丰富的经验、警觉的经验，透过流动和信任，这才可能发生。当然，它是危险的，如果河流能够透过既定的路线来流动，那么危险就会比较少，错就会比较少，但是整个「活生生」的美就丧失了。

　　所以，不要成为一个根据原则的人，而要成为一个越来越多意识的创造者，那些原则将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将永远不会觉得受到它们的监禁。

第三个问题：

　　昨天讨论的第二段经文说：「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在真实的存在里，不要把东西看成纯或不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纯的，那么别人的教导怎么能够是不纯的？

　　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纯的，那个说某种东西是纯，某种东西是不纯的教导必须被丢弃，唯有在那种意识下，那段经文才是意味着：「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纯的，但是如果某人教导说某样东西是纯的，而某样东西是不纯的，谭崔说：这个必须被丢弃，唯有在这种意义之下，经文才说：「其它教导的'纯'对我们是一个不纯。」这只是一种丢弃，它只是说：不要作任何区别，保持天真。

　　但是注意看人生的复杂，如果我说保持天真，而如果因此你就去尝试天真，那个天真将不是天真，它怎可能是呢？如果你试着去做它，它就变成一个经过计算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天真，如果你试着去做它，它就不可能是天真！所以，要怎么办？只要丢弃那些产生狡猾的东西，不要试着去创造任何天真，你无法这样做，只要丢弃那些在你的头脑产生狡猾的东西，它是负向的，当你丢弃狡猾的根本原因，天真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纯或不纯的，但是这样的话要怎么做？你的头脑充满区别：「'这'是纯的，而'那'是不纯的。」所以经文说：「对我们来讲，这是唯一的不纯，这个充满着纯和不纯之概念的头脑是唯一的不纯。」如果你能够丢弃它，你就变成纯的。

　　这段经文在另外一种意味之下也是具有意义的。有一些教导用很固定的规则，比方说，天主教和印度耆那教的教导都反对「性」，他们说「性」是不纯的、丑陋的、罪恶的，谭崔说没什么东西是丑陋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纯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的罪恶的，即使性也能够变成一个途径，即使性也能够变成一个朝向救赎的途径，它依你而定，决定它的品质的是你，而不是性。

　　即使祈祷也能够变成一项罪恶，而性也能够变成一项美德，它依你而定，价值不在于客体里面，价值是你带给它的。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现象，谭崔说：即使性也能够变成一个救赎，但是要没有任何纯或不纯的观念、没有任何好或不好的观念、没有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观念地来到性才可以。以一个纯粹的能量来到性，进入那个能量，就好像你在进入「那未知的」，不要昏睡，要警觉！当性把你带到你存在的根，要警觉，不要在途中睡觉，要警觉，而且经验每一件事情，不论发生什么——不论发生放松或紧张，不论顶峰来临，或是你被推回山谷。

　　你的自我在那个片刻被融解了，你变成跟你所爱的，或是跟你的伙伴成为一体，有一个片刻，那个「二」不存在，身体是两个，但是在深处有一个交流，他们两个变成一体，要警觉！不要在昏睡当中错过那个片刻，要警觉，看看在发生什么，这个「一体」陷藏在性行为里面，性只是外在的核心，这个「一体」才是意义、才是中心点、才是你一直在渴望的、一直在渴求的。人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这个结合、这个自我的融解、这个一体的感觉、这个没有紧张的狂喜、这个放松的狂喜，这就是意义，这就是目标，这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或是透过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在追寻的。你一直在追寻又追寻，但是没有女人能够满足它，没有男人能够给予它。

　　唯有透过一种深深的谭崔的觉知，性行为才能够完全消失，一种深深的狂喜才能够被显露出来，所以谭崔说：重点在于你，如果你能够将静心带到你的爱、带到你的性，性就被转变了，所以谭崔不说这是纯的，而那是不纯的。如果你想要用旧有的纯和不纯的说法，那么我会说，对谭崔而言，昏睡是不纯的，警觉是纯的，而其它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第四个问题：

　　如果一个感情的欲望或心情对我们来讲变得很兴奋，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表现出来，这个能量是否一定会回到泉源，而使那个人变得新鲜和具有活力？

　　不必然如此！但如果你是觉知的，那么它就必然是如此。任何能量，任何能量都需要根才能够移动，没有能量能够被摧毁，能量是不灭的，它只能够改变成其它形式，它绝对不能够变成空无，所以当你试着去压抑任何能量，你是在对你自己做完全无意义的事。能量是不能够被压抑的，它只能够被转变。一股被压抑的能量将会变成一个癌，如果你觉得愤怒，通常可以采取两个路线：表现它或是压抑它。如果你表现它，那么它就变成一个连锁反应，因为如此一来，你就在别人里面创造出愤怒，而他将会表达它，那么就没完没了，它可以持续好几年，它会一直继续下去！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在生活，它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些知道得很深的人，他们说这会延续好几世，它会一直延续好几世，你在前世对一个人生气，而在这一世，你也对同一个人重复同样的型式，你是没有觉知的，你很喜乐地没有觉知，所以，如果你认为有某种新的事情在发生，那是好的，有百份之九十九的机会是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会发生，只是旧有的型式一再一再地被重复。

　　有时候你突然看到一个陌生人，你就变得生气，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你甚至以前都没有见过他，但是你就觉得沮丧、生气、或暴烈，或者你想要逃离这个人，你感觉很不好，为什么呢？它是某种旧有的型式，能量永远不会消灭，它会一直保留，所以，如果你将它表达出来，你就落入一个永恒的连锁反应，有一天你将必须走出来，而整个事情是没有用的，它只是一种浪费，不要去开始那个连锁反应。

　　另外一个一般的选择就是去压抑它，当你压抑它，你就在你里面制造出一个创伤，那是一个痛苦，那会产生问题，而愤怒会继续被压抑，你就变成一座愤怒的火山。

　　所以或许你没有将愤怒表达出来，但是现在你的整个人格都变成生气的，你不会爆发，没有人会看到你在打人，或是很粗暴，但是这样的话，你的整个人格就变成生气的，因为有那么多愤怒在你里面毒化你，如此一来，不管你做什么，愤怒的部分都会在那里，即使当你在爱某人，那个生气的部分也会在那里，愤怒将会存在每一件你所做的事里面，如果你在吃东西，生气的部分将会在那里，你对你的食物将会是粗暴的，你将不会具有爱心，如果你在关门，那个生气的部分将会在那里，你将会粗暴地对待那个门。

　　有一天早上，木拉那斯鲁丁很生气地沿街叫骂，并且咀咒说：「魔鬼将会占据你的心灵，甜菜将会长在你的肚子里」——诸如此类的话说个不停。有一个人看着他说：「木拉，你这么一大早是在咀咒谁？」木拉说：「谁？我不知道，但是不必担心，迟早有人会出现。」

　　如果你充满愤怒，这种事会发生，你只是在等待，迟早有人会出现，你的内在热血沸腾，只是在等待某个目标、某个媒介物、或某人来帮助你卸下你自己的重担，那么你的整个人格就变成生气的、粗暴的、或是具有性欲的。你可以压抑性，但是这样做的话，那个被压抑的性就变成你的整个人格，那么，不管你看那里，你都会看到性，在任何你所碰触到的东西，你都会看到性，任何你所做的都将会是一个性的行为，你可以很容易地压抑性，那并不困难，但是这样的话，性将会布满你的全身，你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将会变成具有性欲的。

　　注意看那些禁欲的人，他们的头脑变成完全具有性欲的，他们梦想性，他们与性抗争，他们经常在幻想性，他们被性所萦扰，本来很自然的东西却变成异常的，如果你将它表现出来，你就制造出一个连锁反应；如果你压抑，你就制造出一个创伤，这两者都是不好的，所以谭崔说：不管你做什么，比方说，你在生气，当你觉得那个生气正在来临，要不间断地觉知，不要压抑它，也不要表现它，做第三件事，选择第三个途径：要立即觉知到愤怒正在来临，这个觉知将会把愤怒的能量改变成一种不同的能量，那个愤怒的能量将会变成慈悲，透过觉知，将会有一个突变。

　　透过觉知，性的能量就会变成无欲、变成灵性。觉知就是炼金术。透过它，每一样东西都会改变。尝试它，你将会知道，当你把警觉和觉知带到任何心情、任何感觉、任何能量，它就会改变它的本质和品质，它就不会再相同了，一条新的路就打开了，它不是退回到原来的地方、退回到它的出处，它不是向外移，水平的移动停止了，有了觉知，它就变成垂直的，它向上移动，那是一个不同的层面，牛车是水平移动，飞机是垂直移动、向上移动。

　　我要告诉你一个寓言。有一个苏菲的托钵僧曾经说过，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国王的朋友，那个国王的朋友送给他一架飞机，一架很小的飞机，但是那个人很穷，他听说过有飞机，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飞机，他只知道牛车，所以他以为这是一个新的设计、一辆新型的牛车，他用他的两辆牛车将那一架飞机带回来，他把飞机当作牛车使用，他觉得很高兴，当然，小飞机也可以当作牛车使用，但是之后，渐渐地，基于好奇，他开始学习它，然后他开始了解，牛车已经不需要了，它有一个马达，它自己能够走，所以他就将它加油，而把它当作汽车使用。

　　渐渐地，他开始觉知到机翼，他想：「它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对他来讲，设计这个机器的人一定非常聪明、一定是一个天才，因此，他不可能不必要地加上某些东西，机翼表示说那个机器也能够飞，所以他就尝试了，然后飞机就恢复它原来的功能，它就变成垂直运动的。

　　你将你的头脑当作牛车使用，同样的头脑也可以变成一部汽车，那么牛车就不需要了，它有一个内在装置，但即使是这样，它也只是水平地移动，然而，同样这个头脑也有翅膀，你没有去观察，所以你不知道它有翅膀，它能够飞！它能够向上移动！一旦它向上移动，一旦你的能量开始向上移动，整个世界就变得不同，你旧有的问题就消失了，你原来的难题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你现在是垂直上升。

　　所有那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是水平地在移动，牛车的困难对飞机来讲并不是困难。路不好，所以有困难；路被阻塞了，所以有困难，现在，这已经不是困难，因为路根本不被使用，不管它是不是被阻塞，不管它是好是坏，都无关紧要。

　　道德的教导是牛车的教导，谭崔的教导是垂直的，那就是为什么那些问题对谭崔来讲都是不相关的。你所知道的愤怒、性、贪婪或其它能量，都是平面移动的能量，一旦你将你的警觉（觉知）带进来，你就带进来一个新的层面，只要借着警觉，你就能够向上移动。

　　为什么呢？观察那个事实：当你是警觉的，你总是超然地站在事实的上方，变成对每一样东西觉知。你超然地站在事实的上方，事实处于下方，而你从上面看、你从高峰看，每当你观照到什么东西，你就向上移动，而事情还是维持在下方，如果这个注意的确很真实，而你能够不受打扰地觉知，那么那些水平移动的愤怒和性的能量就进入这个新的层面，它将会靠近你、靠近那个观照，那么那些水平移动的愤怒和性的能量就进入这个一直把那个本来要用来飞的装置当成牛车使用，你不必要地制造出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对你来讲什么是可能的。

第五个问题：

　　你说一个人应该不要压抑，也不要放纵愤怒，而应该保持被动地觉知和静心，很明显地，它将需要一种内在的努力去避免压抑或放纵，但是这样不也是一种压抑吗？

　　不，它是一种努力，但不是一种压抑，并不是每一种努力都是压抑。有三种形式的努力，第一种是表现的努力，当你表现出你的愤怒，那是一种努力。第二种形式的努力是当你压抑它的时候。当你表现出你正在做的，你是在强迫你的能量向外而到达某个人或某个客体，你在丢出你的能量，而别人是目标，能量移动到别人身上，那是一种努力。当你压抑，你将能量压回原始的泉源，压回你自己的心，你将它压回去，它是一种努力，但方向是不同的，在表达的时候，能量从你离开；在压抑的时候，它再度移向你。

　　第三件事：警觉、被动的警觉也是一项努力，但是那个层面是不同的，那个能量向上移动，在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努力。当我说要被动地警觉，在开始的时候，甚至被动也必然是一种努力，只有渐渐地，当你变得更熟悉它，它才不是一种努力，而当它不是一种努力，它就变得更被动，当它变得更被动，它就更有磁力，而将能量往上拉。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件事都是一种努力，所以，不要变成文字的牺牲者，它会产生难题。神秘家一直在谈论「无努力」，他们说：不要作任何努力，但是在开始的时候，甚至这个也是一种努力。当我们说：不要努力，我们只是意味着不要用力去努力，让它透过觉知而来临。如果你强迫它，你将会变得紧张；如果你变得紧张，能量就无法向上移，紧张是平面的，只有不紧张的头脑才可能在上面，像云一般地笼罩着。

　　注意看天上的云，它没有努力地飘浮着，只要将你的观照带进来，就好像一朵飘浮的云。在开始的时候，它将会是一种努力，但是记住，它将会变成不努力。开始的时候，你会强迫它，然后越来越顺着它。

　　这是困难的，因为语言创造出那个困难，如果我叫你放松，你要怎么办？你将会作一种努力，但是之后我告诉你不要作任何努力，因为如果你作任何努力，那将会创造出紧张，而你将不能够放松，我叫你只要放松，然后你就不知所措，你一定会问：「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作任何努力，我要怎么办？」

　　你不必做任何事，但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个无为将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作为，所以我会说：好！作一点点努力，但是记住：那个努力在稍后要被丢弃，只有在开始的时候使用它作为一个起动者。由于你无法了解无为，而只能够了解作为，那么，你就使用「作为」和「行动」的语言。去开始，但只是使用努力作为一个起动者，而且要记住：你越早放弃努力越好。

　　听说，当木拉那斯鲁丁变得非常老，他罹患了失眠症，无法睡觉。每一件事都试过了——热水澡、药物、镇定剂、糖浆，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有任何帮助，每一样东西都无效，小孩子们都受打扰，因为木拉自己不睡觉，他也不允许家中的任何一个人睡觉，所以，对整个家庭来说，整个晚上都变成一场恶梦。

　　他们不顾一切地找寻任何能够帮助木拉睡觉的方法和医药，因为所有家人都快要发疯了，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催眠师，孩子们都很高兴，他们告诉年老的木拉说：「现在你不需要烦恼，爸爸，这个人很神奇，他能够在几分钟之内使你入睡，他知道睡眠的魔术，所以，不必烦恼、不必害怕，你将能够入睡。」

　　那个催眠师拿了一个带着表链的手表给那斯鲁丁看，然后说：「只要很小的信心就能够创造奇迹，你需要对我有一点点信任，只要信任我，你将会像一个小婴孩一样地进入深深的睡眠。注意看这只表。」

　　他开始将那只表左右移动，那斯鲁丁注意看着它，那个催睡师说：「左、右；左、右，你的眼睛变得很疲倦、很疲倦、很疲倦，你正在入睡、入睡、入睡、入睡。」

　　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很快乐，木拉的眼睛闭起来了，他的头低下来了，而他觉得好像一个小婴孩一样地进入深深的睡眠，一个非常有韵律的呼吸产生了，催眠师拿了他的费用，他将他的手放在嘴唇上，告诉孩子们不要打扰，然后就偷偷溜出去，当他溜出去的时候，木拉打开一只眼睛说：「那个傻瓜！他走了没有？」

　　他在努力放松，所以他「像小婴孩一样地」放松，他开始有韵律地呼吸，而且闭上眼睛，但那都是一种努力，他在帮助那个催眠师，他认为他在帮助那个催眠师，但那是他的努力，所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可能会发生什么，他还是醒的。如果他能够被动，如果他能够听取别人告诉他的，看别人所显示给他的，那个睡眠就一定会发生，不需要他这一方面的努力，只需要被动地接受，但是即使你要使你的头脑变成被动地接受，刚开始的时候，你也需要努力。

　　所以，不要怕努力，由努力开始，但是要记住：努力必须被丢弃，你必须超越努力，唯有当你超越努力，你才能够被动，而那个被动的觉知会带来奇迹。

　　有了被动的觉知，头脑就不复存在了，你内在本性的中心就首度地被显露出来，这是有原因的。在世界上，任何要做的事都需要努力，如果你想要在世界上做什么，不论你要做什么，努力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在内在做什么，努力是不需要的，只需要放松，当你涉及内在的事，「无为」就是你所需要的艺术，就好像在外在世界，「作为」就是你所需要的艺术。

　　被动的觉知就是钥匙，但是不要被语言所困扰，从努力开始，只要记住，你必须放下它，你必须继续放下它，即使放下它也是一项努力，但是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当每一样东西都消失，那么你就在那里，只是在那里而不做任何事——只是在那里，存在。那个「存在」就是三摩地（宇宙意识），在那种状态下，所有值得知道的、值得拥有的、值得存在的，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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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一章　透过改变找到那不变的

1973年3月27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对待朋友和对待陌生人要不相同地相同，在荣誉和不荣誉当中也要不相同地相同。

　　这里是改变、改变、又改变的领域，透过改变，耗尽改变。

　　诺斯罗普（Northrope）曾经说过，西方的头脑一直在找寻存在的理论成分、找寻事情发生的因果关联，原因是什么，要如何控制结果，人类要如何驾驭自然；而东方的头脑，诺斯罗普说，东方的头脑一直从事于不同的冒险历程，他们的追求一直都是去找到真实存在的美学成分。不是理论成分，而是美学成分。

　　东方的头脑并没有积极追求要知道如何去驾驭自然，它一直兴趣于如何与自然合而为一，不是兴趣于如何去克服它，而是兴趣于如何与它保持一种深深的友谊关系，以及如何深深地溶入它。西方的头脑一直处于冲突和争斗之中，而东方的头脑一直处于一种神秘和爱的关系当中。我不知道诺斯罗普是否会同意我，但是我的感觉是：科学是一种恨，一种跟自然的恨的关系，因此产生了奋斗、抗争、征服，这些都是带有战胜意味的语言。

　　宗教是一种爱的关系，因此没有冲突，也没有斗争，就另一方面而言，科学是一种男性的态度，而宗教是一种女性的态度；科学是能动性的，宗教是接受性的。东方的头脑是宗教性的，或者，如果你让我说的话，我会说：不论一个宗教的头脑在那里，它都是东方的，而科学的头脑是西方的，这跟一个人生长在东方，或生长在西方没有什么关系，我使用「东方」和「西方」是作为两种态度、两种作法，而不是作为两个地理名词。你可以生在西方，但你或许不属于那里，你或许是彻头彻尾地东方的；你或许生活在东方，但你或许不属于东方，你或许是科学的，你的作法或许是数学的、理智的。

　　谭崔是绝对东方的，它是一种参与真实存在的方式，是一种如何与它合而为一的方式，如何溶掉界限的方式，如何进入一个未分化的领域的方式。头脑会分化，会创造出界限和定义，因为如果没有定义、没有界限，头脑就不能够运作，界限越清楚，头脑越可能运作，所以头脑会切断、会区分、会切碎每一样东西。

　　宗教是一个界限的融解，为的是要进入那个没有分化的领域，在那里没有定义、没有界限，每一样东西都进入其它每一样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其它每一样东西，你无法切断，你无法切碎存在。在每一种作法里，那个结果一定是非常不同的。借着科学的作法，借着分割和切碎，你只能够达到死的微粒、死的原子，因为生命是某种不能够切成好几个部分的东西，你一切开它的那个片刻，它就不复存在了，它就好像一个人借着研究每一个单一的音符来研究交响曲。每一个单一的音符都是交响曲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交响曲，交响曲是由很多音符互相融入而创造出来的，你不能够借着研究音符来研究交响曲。

　　我不能够借着研究你的各个部分来研究你，你并非只是各个部分的总和，你比那个更多，当你分割、切断、分析，生命就消失了，只有死的部分被留下来，那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能力知道生命是什么，任何透过科学所知道的都将是关于死亡和物质，它永远不是关于生命。科学或许会变得有能力来驾驭生命，但是生命仍然不为科学所知，科学甚至碰触不到生命，生命对科学来讲仍然是不可知的。生命无法借着科技的方法、借着科学的方法论、借着科学的作法来知道。

　　那就是为什么科学一直在否定，否定任何不是物质的东西，它的作法阻止任何跟生命的东西接触；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你开始深入宗教，你将会开始否定物质，因此，山卡拉说：物质是幻象，它不存在，它只是看起来存在。整个东方的作法都一直否定世界、否定物质、否定任何物质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继续在否定生命、否定神性、否定意识。深层的宗教经验继续在否定物质、否定所有物质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作法就是如此。如果你以不要分化的方式来看生命，那么物质就会消失，物质是被分割的生命、被分化的生命，物质意味着被定义了的生命、被分解成很多部分的生命。

　　所以，当然，如果你不分化地去看生命，而且变成它的一部分，深深地溶入它；如果你跟存在合而为一，就好像两个爱人成为一体，那么，物质就消失了，那就是为什么山卡拉说：物质是幻象，如果你溶入存在，那么它就是幻象，但是马克思说意识只是一项副产品，它不是具有实质的，它只是一个物质的功能。如果你分割生命，那么意识就消失了，它就变成幻象，那么就只有物质存在。

　　我要告诉你的是：存在是一体的。如果你透过分析来研究它，它看起来是物质的、是死的。如果你透过参与来研究它，它看起来就像生命、就像神性、就像意识。如果你透过科学来接近它，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深刻的喜乐发生在你身上，因为对死的物质而言，喜乐是不可能的，它最多只能够是幻象的，唯有深深的参与，才可能有喜乐。

　　谭崔是一种爱的技巧，它的努力是要使你跟存在成为一体，所以在你能够进入它之前，你将必须丢掉很多东西，你必须丢掉你分析东西的习惯模式，你必须丢掉根深蒂固的抗争态度，以及以征服作为着眼点的思考。

　　当喜拉利（Hillary）到达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埃弗勒斯峰，所有的西方世界都将它报导为一种征服——征服埃弗勒斯峰，唯有在日本的一个禅寺里，墙上的报纸写着：「埃弗勒斯峰已经被当成朋友。」——不是被征服！不同就在这里：「埃弗勒斯峰已经被当成朋友。」现在人类已经跟它成为友善的。埃弗勒斯峰让喜拉利去到它那里，那不是一种征服。「征服」这个字眼是粗鄙的、暴力的，以征服来思考显示出侵略性。埃弗勒斯峰接受了喜拉利，它欢迎他，现在人类已经变成跟它友善了，现在那个裂缝已经被连接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不认识了，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被埃弗勒斯峰接受了，现在埃弗勒斯峰已经变成了人类意识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联结。

　　那么整个事情就变得完全不同，它依你如何来看它而定。在我们进入这些技巧之前，这一点要记住。记住：谭崔是一种朝向存在的爱的努力，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性被谭崔所使用，因为它是一种爱的技巧，它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它是你跟存在之间的爱。首度地，透过一个女人，存在变得对你具有意义。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首度地，透过一个男人，存在变得对你具有意义。

　　那就是为什么性被谭崔讨论和使用那么多。把你自己想成是完全无性的，好像你一生下来，所有的性就从你身上拿开，只要想想：你生下来的那一天所有的性都完全从你的身上拿开，那么，你将不能够去爱，你将不能够感觉跟任何人的亲密，你将很难走出你自己，你将会保持封闭，你将不能够去接近，你将不能够走出去会见别人，你将会成为存在里面一个死的东西，每一个方向都封闭起来。

　　性是你向外伸展的努力，你走出你自己，别人变成了中心，你将你的自我丢在背后，你离开它去会见某人。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会见某人，你将必须臣服，而如果别人也想会见你，他也必须走出来。注意看在爱里面的奇迹，注意看发生了什么，你移到别人那里，而别人移到你这里，他进入你，而你进入他或她，你改变了位置，现在他变成你的灵魂，而你变成她或他的灵魂，这是一种参与，现在你们会合，你们变成一个圆圈，这是你没有封闭在自我里面的第一次会合，这个会合能够变成朝向跟宇宙、跟存在、跟实体作更大的会合的垫脚石。

　　谭崔不是以理智为基础，而是以心为基础，它不是一种理智的努力，而是一种感觉的努力，记住这一点，因为它将会帮助你去了解这些技巧。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些技巧。

第一个技巧：

　　对待朋友和对待陌生人要不相同地相同，在荣誉和不荣誉当中也要不相同地相同。

　　「要不相同地相同。」这是基础。什么发生在你里面？有两件事发生，某种在你里面的东西继续保持相同，它从来不改变。你或许没有观察过它，你或许还没有碰过它，但是如果你观察过，你将会知道某种在你里面的东西经常保持一样，因为那个一样，你就能够有一个认同，因为那个一样，你就觉得你自己归于中心，否则你将成为一团糟。你说：「我的孩提时代。」现在它还留下什么？是「谁」在说「我的孩提时代」？这个「我」是谁？

　　你的孩提时代没有留下什么，如果你孩提时代的照片第一次拿给你看，你将不能够认出它们，每一样东西都改变了，你的身体已经不再相同，没有一个细胞仍然保持相同。生理学家说身体是一个流动，它就好像河流，每一个片刻都有很多细胞在死，也有很多新的细胞被生出来，在七年之内，你的身体就会完全改变，所以如果你能够活七十岁，你的身体将会完全更新十次以上。

　　你的身体和头脑每一个片刻都在改变，你无法认出你孩提时代的照片，而如果能够给你一张你思想的照片，你孩提时代思想的照片，你将不可能认出它，你的头脑比你的身体更是一个流动，每一个片刻，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即使一个片刻也没有一件东西会保持一样。就你的头脑而言，早上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到了晚上，你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当某人来会见佛陀，在那个人要离开之前，在告别的时候，佛陀会说：「记住：那个来会见我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即将要回去的人，现在你已经完全不同了，你的头脑已了改变了。」当然，会见一个佛不管怎么说一定会改变你的头脑，你不可能再是相同的人。

　　你带着一个不同的头脑来到这里，你将会带着一个不同的头脑走，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某些新的东西被加进来，某些旧的东西被去除，即使你不会见任何人，即使你只是独处，你也无法保持一样，每一个片刻，河流都在流动。

　　赫拉克赖脱曾经说过：「你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两次。」同样的话也可以对人来说：你无法再度碰到同一个人——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实，因为我们对它的无知，因为我们继续期待别人要保持一样，因此人生就变成一个痛苦。你跟一个女孩子结婚，而你期待她要保持一样，她不可能如此！未婚的时候，她是一个样子，结了婚之后，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爱人是某种其它的东西，一个丈夫又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你无法期待你的爱人透过你的先生来会见你，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爱人是一个爱人，一个先生是一个先生，当爱人变成先生的那一个片刻，每一样东西都改变了，但是你继续在期待，那会产生痛苦、产生不必要的痛苦。如果我们能够体认这个头脑继续在移动、继续在改变的事实，我们就能够不花任何代价而逃离很多不幸，一切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觉知说头脑会改变。

　　某人爱你，然后你就继续期望爱，但是下一个片刻他恨你，然后你就受打扰，你之所以受打扰并不是因为他的恨，而只是因为你的期待。他改变了，他是活的，所以他一定会改变，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事情本来真实的情况，你就不会受打扰。

　　在一个片刻之前处于爱的那个人可以在一个片刻之后变成恨，但是，等着！一个片刻之后他又会再度变成受，所以不要紧张，要有耐心，而如果别人也能够看到这个改变的形式，那么他就不会跟这个改变的形式抗争。他们会改变，那是自然的。

　　所以，如果你注意看你的身体，它经常在变，如果你试着去了解你的头脑，它也是经常在变，它从来不会一样，即使在两个连续的片刻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一样的。你的人格继续在流动，如果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继续保持一样，永远无时间性地保持一样，那么谁会记住说这就是「我的孩提时代」，孩提时代已经改变了、身体已经改变了、头脑已经改变了，那么谁来记忆？那么谁来知道孩提时代、年青时代和年老时代？谁来知道？

　　这个知者一定是维持一样，这个观照一定是维持一样，唯有如此，这个观照（witness）才能够有一个看法，这个观照才能够说：「这是我的孩提时代，这是我的年轻时代，这是我的老年时代。这个片刻，我处于爱之中，这个片刻，那个爱已经变成恨。」这个观照的意识、这个知者，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有两个领域、两个层面同时一起存在你里面。你是两者：那个一直在改变的改变，以及那个一直维持不变的不变，如果你变得觉知到这两个领域，那么这个技巧将会有所帮助：「要不相同地相同。」记住：「要不相同地相同。」在你外围的部分，你一定是不同的，但是在中心的部分，你保持一样。

　　记住那相同的，只要记住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做任何其它的事，它是不变的，你无法改变它，但你可能会忘掉它，你可能会全神贯注于、着迷于围绕着你的变动世界——你的身体、你的头脑——以致于你或许会完全忘掉那个中心，那个中心被一直在改变的流动蒙蔽得很厉害，这样的话当然会有困难：很难去记住那个经常保持一样的东西，因为改变会产生困难。

　　比方说，如果在你的周围一直有噪音，你就不会觉知到它。如果墙上的时钟整天都一直在滴答滴答响，你从来不会觉知到它，但是如果它突然停止，你将会立刻觉知到。如果某种东西经常保持一样，就不需要任何注意，当某种东西改变，头脑就必须去注意，它创造出一个间隙，然后原来的模式就会动摇。你一直在继续听着它，所以就不需要去听它，它在那里，它变成背景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时钟突然停止，你就会觉知到，你的意识将会突然跑到那个间隙。

　　它就好像如果你掉了一颗牙齿，那么你的舌头就会继续跑到那个地方，当那颗牙齿在的时候，舌头从来不会想去碰它，现在牙齿掉了，有一个空缺在那里，那么整天不管你如何去阻止它，你的舌头都不由自主地跑到那个空缺，为什么呢？因为某样东西失去了，那个背景改变了，某样新的东西进入了。

　　每当有某种新的东西进入，你就变得有意识，这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它是一个安全措施，它是你生活所需要的，它是你求生存所需要的。当某种东西改变，你必须变得觉知，它或许是危险的，你必须去注意，你必须再度调整，以便适应新产生的情况，但是如果每一样东西都按照它原来的样子，那就不需要了，你不需要去觉知。这个在你里面一直保持不变的要素、这个印度教教徒称之为阿特曼（Atman）的东西、这个灵魂，打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那里——如果有任何所谓开始的话；而它一直在走向结束——如果它将会有任何所谓结束的话。它永远都一样，所以你怎么能够觉知到它？

　　因为它是那么永远地一样、永恒地一样，因此你就错过了它。你注意到身体，你注意到头脑，因为它们在改变，而因为你注意它们，你就开始认为你就是它们，你只知道它们，因此你就与它们认同。

　　整个灵性的努力就是要在那不同的当中找到那相同的，在改变当中找到那永恒的。找出那个一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你的中心，而如果你能够记住那个中心，唯有如此，这个技巧才会是容易的，或者，如果你能够做这个技巧，「记住」（记住中心）将会变得容易，从两端来进行都可以。

　　尝试这个技巧，这个技巧是「对待朋友和对待陌生人要不相同地相同。」对朋友或是对敌人，或是对陌生人，要「不相同地相同」，它是什么意思？它似乎是矛盾的，就某一方面而言，你必须改变，因为如果你的朋友来见你，你将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见他，而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来，你将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见他，你怎么能够见一个陌生人就好像你已经认识他？你无法如此，那个不同将会存在，但是，在深处，你仍然保持一样，那个态度必须保持一样，但是那个行为将会「不一样」，你不能够会见一人不认识的人就好像你已经认识他一样，你怎么能够如此呢？最多你只能够假装，但是假装也行不通，那个不同还是会存在。

　　对一个朋友就不需要去假装说他是一个朋友，对一个陌生人，即使你试着要去表现得好像他是一个朋友，它也将会成为一种假装，那是一种新的情况。你不可能是一样的，不一样是需要的。就行为而言，你将会不一样，但是就你的意识而言，你可以一样，你可以看一个朋友，就好像你在看一个陌生人。那是困难的，你或许听说过：「看一个陌生人，就好像他是一个朋友。」如果你不能够把你的朋友看成陌生人，上述的情况就不可能，首先要把你的朋友看成陌生人，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把陌生人看成好像朋友，它们是相关的。

　　你是否曾经看你的朋友，就好像他们是陌生人？如果你没有这样，那么你就根本没有看过。注意看你的太太，你真的知道她吗？你可能已经跟他生活了二十年或甚至更久，你跟她生活在一起越久，你就越可能继续忘记她是一个陌生人——而她仍然保持是一个陌生人，不管你多么爱她都一样。

　　真的，如果你爱她爱得更多，她就会看起来更陌生，因为当你爱得更多，当你更深入她，你就更知道她是多么像河流一样地，流动、改变、活生生，每一个片刻都不一样。如果你没有深入地看，如果你只是执着于她是你太太，或者「这」是她的名字。「那」是她的什么这种程度，那么你就选择了一个特定的片断，而你继续把那个特定的片断认定为你的太太。每当她有改变，她就必须陷藏她的改变，她或许不是处于一种爱的心情，但是她必须假装，因为你期待你太太的爱。

　　那么每一样东西就都变成假装的，她不被允许去改变，她也不被允许去成为她自己，那么某种东西就被强迫了，而整个关系就变得死气沉沉。你爱得越多，你就越会感觉到那个改变的形式，那么每一个片刻你都是一个陌生人，你无法预测，你不能够说你先生明天早上将会怎么做，唯有当你先生是死的，你才能够预测，当你先生是死的，那么你就能够预测，只有对东西才可能预测，人是从来无法预测的，如果某人是可以预测的，那么你就知道他是死的，他已经死了，他的活只是假的，所以你能够预测，由于改变的缘故，所以人是不能预测的。

　　注意看你的朋友，就好像你在看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陌生人！不要害怕。我们害怕陌生人，所以我们继续忘记说即使一个朋友也是一个陌生人。如果你在你的朋友里面也能够看到陌生人，你就一定不会有挫折感，因为你无法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期待任何东西。你已经认定你的朋友，因此你对你的朋友产生期望，然后失望，因为没有人能够满足你的期望，没有人一生下来是要来满足你的期望的，每一个人生下来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的期望，没有人一生下来是要来满足你的，每一个人生下来是要来满足他自己或她自己的，但是你期待别人来满足你，而别人也期待你去满足他们，那么就有冲突、暴力、挣扎、痛苦。

　　继续一直记住那个陌生人。不要忘记，即使你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一个陌生人——尽可能把他推开，如果这个感觉、这个知道发生在你身上，那么当你在看着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也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一个朋友，如果一个朋友能够成为一个陌生人，那么一个陌生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朋友。注意看一个陌生人，他不知道你的语言，他不属于你的国家，他不属于你的宗教，他不属于你的肤色，你是白的，而他是黑的，或者你是黑的，而他是白的，你们无法透过语言来沟通，所以，你们在国家、宗教、种族和肤色上面没有共同的基础，没有共同的基础！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但是，洞察他的眼睛，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人性在那里，那就是共同的基础；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生命，那就是共同的基础；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存在，那就是你们是朋友的根。

　　你或许不了解他的语言，但是你能够了解他，因为即使宁静也能够沟通。只要借着深入地注视他的眼睛，那个朋友就会被显露出来。如果你知道如何去看，那么即使一个敌人也无法欺骗你，你在他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朋友，他不可能证明他不是你的朋友，不管他离开你有多远，他还是靠近你的，因为你们属于同一个存在之流，属于同一条河，你们属于同一个存在的地球。

　　如果这种事发生，那么即使一棵树也离你不远，即使一个石头也离你不远。石头是非常陌生的，没有交会点，也不可能有任何沟通，但是即有同样的「存在」在那里：石头也存在，石头也参与了存在，他在那里，我称它为「他」，因为「他」也占了一个空间，「他」也存在于时间里，太阳也为「他」升起，就好像他也为你升起一样。有一天他不存在了，就好像有一天你也会不存在一样；有一天你将会死，「他」也将会死：石头将会消失。我们在存在里面相会，那个相会是友谊。我们的人格有所不同，我们的显像也各异，但在本质上，我们是一体的。

　　在显像上，我们是陌生人，所以不管我们多么亲近，我们还是离得很远。你们可以坐得很近、可以相互拥抱，但是你们不可能更亲近，就你们改变的人格而言，你们从来都不相同，你们从来都不类似，你们一直都是陌生人，你们无法交会，因为在你们能够交会之前，你们就已经改变了，因此不可能有交会。就身体和头脑而言，不可能有交会，因为在你们能够交会之前，你们就已经不再相同了。

　　你是否曾经观察过？你觉得爱某一个人，一个很深的内心汹涌，你被它所充满，而当你去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它就消失了。你有没有观察过？它或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或许只是一个记忆，它曾经存在，而现在不存在。当你主张它的时候，当你使它显示出来的时候，你就使它进入了一个改变的领域。当你感觉到它的时候，它或许是深藏在本质当中，但是当你将它带出来，你就将它带到一个时间和改变的形式里：它就进入了河流。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它或许已经完全消失了。它很难觉察出来，但是如果你去观察，它就会变成一个事实，那么你就可以看，在朋友里面有陌生人，而在陌生人里面有朋友，那么你就能够保持「不相同地相同」，你在周围的部分改变，但是在本质的部分、在中心的部分保持一样。

　　「在名誉和不名誉」，是谁被赋予名誉？是谁被冠上不名誉？是你吗？绝对不是！只是那个在改变的，而不是你。某人荣耀你，如果你认为他在荣耀「你」，你将会有困难，事实上，他是在荣耀你的特别表现，而不是在荣耀你，他怎么能够知道你？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他荣耀一个特别的表现，他荣耀某种进入你改变的人格的东西。你是仁慈的、具有爱心的，他是在荣耀那些。但是这个仁慈和爱只是在周围的部分，下一个片刻你可能就不爱了，你可能充满恨。或许花已经没有了，而只剩下荆棘。你或许没有那么快乐，你或许只是悲伤的、沮丧的，你或许是残酷的、生气的，然后他就毁谤你，之后，你又会有爱的表现。别人所接触的并不是你，而是你的表现。

　　记住，他们并不是在荣耀你和毁谤你，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他们无法知道你。如果甚至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公式，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他们有他们的尺度和准则，他们有他们的试金石，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是如何如何，我们就会荣耀他；如果一个人是如何如何，我们就会毁谤他。」所以，他们是按照他们的准则来行动的，而你从来不会接近他们的试金石，只有你的表现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他们在某一天可以把你叫做罪人，而在另外的某一天可以把你称为圣人。他们今天可以把你称为圣人，而明天可以反对你，用石头把你砸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是跟你周围的部分接触，他们从来没有跟你接触。记住：任何他们所说的都不是关于你，你停留在彼处，你停留在外面。他们的谴责、他们的赏识、任何他们所做的，都不是真正关于你的，只是关于你在时间里的表现。

　　我要告诉你一个禅的趣闻。有一个年轻的和尚，住在靠近京都的地方，他长得既年轻又漂亮，全村的人都喜欢他，他们荣耀他，他们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然后，有一天，事情全部倒转过来，有一个女孩子怀孕了，她告诉她父母说这个和尚要负责，所以全村的人都反对他，他们烧毁了他的茅屋。那是一个早晨、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将孩子丢给那个和尚，女孩子的父亲告诉他：「这是你的孩子，你要负责任。」那个和尚只是说：「是这样吗？」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开始哭泣，所以他就忘掉那些群众而开始照顾那个小孩子。

　　群众摧毁了整间茅屋，将它烧毁，那个小孩子在饿肚皮，而那个和尚身无分文，所以，为了那个小孩子，他必须到城里去乞讨，现在有谁愿意给他什么东西呢？就在几个片刻之前，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而现在他成为一个大罪人，现在有谁会给他任何东西呢？他所到之处，他们都当着他的面把门关起来，他们毫无保留地谴责他，然后他走到了那个女孩子的家门口，那个女孩子非常沮丧，她听到小孩子在哭、在叫，而那个和尚站在那里，他只是说：「不要给我任何东西，我是罪人，但是小孩子不是罪人，你可以给这个小孩子牛奶。」然后那个女孩子承认，只是为了要隐藏那个小孩子真正的父亲，她才冒用那个和尚的名义，他是完全无辜的。

　　所以全村的人又再度回心转意，他们拜在他的脚下，要求他的原谅。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来，流着眼泪将那个小孩子抱回去，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早上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拒绝说那个小孩子不属于你。」据说那个和尚再度回答说：「是这样吗？」早上的时候他说：「是这样吗？这个小孩子是我的吗？」下午的时候他说：「是这样吗？这个小孩子不是我的吗？」

　　这段经文就是必须这样应用在生活里。在名誉和不名誉的时候，你必须保持「不相同地相同」。不论周围的部分发生什么，最内在的核心都必须保持一样，周围的部分一定会改变，但是你不应该改变，因为你两者都是，你既是周围的部分，也是核心，所以才使用相反的、矛盾的字眼：「要成为不相同地相同……」你可以将这个技巧应用在所有相反的两极：在爱和恨里面；在贫穷和富有里面；在舒适和不舒适里面；或者在任何什么事里面，保持「不相同地相同。」

　　只要知道那个改变是发生在你周围的部分，它不可能发生在你核心的部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能够保持超然，而这个超然并不是强迫的，你只是知道它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强迫的超然，这不是透过你的任何努力去保持的超然，如果你试着努力去保持超然，那么你仍然是在周围的部分，你还不知道核心。核心是超然的，它一直都是如此，它是超越的、它是彼岸的。任何发生在外在的从来都不会发生的核心的部分。

　　在极端的情况下来尝试这个，继续感觉你里面的某种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变的。当某人侮辱你，将你自己集中在你只是在听他讲的那个点，什么事都不要做，也不要反应，只是听，他在侮辱你，然后某人在赞美你，你只是听。侮辱或赞美；荣耀或毁谤：你只是听。你周围的部分会受打扰，要看着它，不要改变它，看着它，保持深入在你的中心，从中心来看，你将会有一个没有强迫的超然，那是自发性的、那是自然的。

　　一旦你能够感觉到自然的超然，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扰你，你将会保持宁静，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你都保持不为所动，即使某人在杀你，也只有身体会被碰触到，「你」不会被碰触到，你将保持超然，这个「超然」引导你进入存在，进入那喜乐的、永恒的，进入那真实的、那永远都一样的，进入那不朽的，进入生命本身。你可以称之为神，或者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名词；你可以称之为涅盘，你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但是除非你从周围的部分，移到中心的部分，除非你觉知到你里面那永恒的，否则宗教并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生命也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是错过的，你错过了一切。错过生活的狂喜是很可能。

　　山卡拉说：「当一个人知道那个改变的和那个不变的，当一个人知道那个移动的和那个不动的，我就称他为弟子（一个弃俗的人）。」在印度的哲学里，这个被称为「辨别——味味克（Vivek）」。在改变的领域和不改变的领域两者之间辨别，它被称为味味克——辨别、觉知。

　　这段经文可以用在任何你所做的事，用得非常非常深，而且非常容易。你觉得饿吗？记住两个领域，饥饿只能够被周围的部分感觉到，因为周围的部分需要食物、需要燃料；你不需要食物、不需要任何燃料，但是身体需要它们。记住，当饥饿发生，它是发生在周围的部分，你只是知道它的人，如果你不在那里，它就不会被知道；如果身体不在那里，它就不会被知道；如果身体不在那里，它就不会发生。当你不在的时候，那个知道就不存在，因为身体无法知道，身体能够有它，但是身体无法知道它；你知道它，但是你不能够有它。

　　所以，永远不要说：「我是饥饿的。」要在里面说：「我知道我的身体是饥饿的。」注重在你的知道，然后那个辨别就会存在。你在变老，永远不要说：「我在变老。」只是说：「我的身体在变老。」然后在死亡的那个片刻，你也会知道：「我没有在死，是我的身体在死，我在改变身体，我只是在改变外壳。」如果这个辩别能够加深，那么，有一天，突然之间就会有成道。

第二段经文：

　　这里是改变、改变、又改变的领域，透过改变，耗尽改变。

　　「这里是改变、改变、又改变的领域，透过改变，耗尽改变。」第一件要了解的事就是：你所知道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改变，除了你——那个知者以外，每一样东西都是改变，你看过任何不是改变的东西吗？整个世界都是改变的现象，即使喜马拉雅山也在改变，他们说——那些研究喜马拉雅山的科学家们说：喜马拉雅山在成长。这群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山——它仍然一个小孩子，真的——它仍然在成长，它们尚未成熟，它们还没有到达开始衰退的点，它们仍然在上升。

　　如果你跟另外一个叫做文达雅楚的山相比，它们只是小孩子，文达雅楚是最古老的山之一，某些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它那么老，所以它正在减少、正在下降。有好几世纪的时间，它一直在下降，因年老而正在垂死，所以，甚至看起来那么稳定、那么不变、那么不动的喜马拉雅山也正在改变。它只是一条石头的河流，石头也是一样，它们也是像河流一样——在漂浮。就比较上而言，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某些东西看起来改变较多，某些东西看起来改变较少，但那只是相对的。

　　你所能够知道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记住我的要点：没有一样你所知道的东西是不变的，除了那个知者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个知者总是在背后，它一直都是「知道」，而不「被知道」，它永远无法变成客体，它一直都是主体。任何你所做的，或是你所知道的，它总是在后面，你无法知道它。当我这样说，不要觉得困扰，当我说你无法知道它，我的意思是说你无法把它当成一个客体来知道。我能够看着你，但是我怎么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看着我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知道的关系里，两样东西是需要的——知者和被知者。所以，当我看着你，你是被知者，我是知者，而那个「知道」可以作为一个桥梁而存在，但是当我看着我自己，当我试着去知道我自己，要在那里产生那个桥梁？只有我，单独的、完全单独的，另外一边丧失了，所以要在那里产生那个桥梁？如何去知道我自己？

　　所以「知道自己」是一个负向的过程，你无法直接知道你自己，你只能够一直削除你所知道的客体、继续削除你所知道的客体，当没有你所知道的客体，当你不能够知道任何东西，当什么东西都没有，而只有真空，只有空（静心就是如此——削除所有你知道的客体），那么就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在那个片刻里，只有意识存在，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意识到；「知道」存在，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知道，只留下简单的、纯粹的「知」的能量，而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以去知道，没有客体。

　　在那种状态下，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知道，那么，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就被说成你知道你自己，但是那种知道跟所有其它的知道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使用同一个字是不对的。有一些神秘家（很少为人所知的成道者）说，「知道自己」是矛盾的，那个名词本身就是矛盾的。知道总是在说知道其它东西，「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其它的东西不存在，那么，就有某件事会发生，或许你可以称它为「知道自己」（Selfknowledge），但那个字是误导的。

　　所以，任何你所知道的都是改变。每一个地方，甚至这些墙壁都经常在改变，现在，物理学家支持这个观点，即使是墙壁，它看起那么固定、那么不变，它也是每一片刻都在改变。有一个很大的流动在进行着，每一个原子都在移动，每一个电子都在移动，每一样东西都在快速移动，那个移动是那么快，以致于你无法测知它，那就是为什墙壁看起来那么永恒不变。早上的时候，它像这样，下午的时候，它像这样，晚上的时候它像这样，昨天它像这样，明天它也将会像这样，你看着它，好像它是一样的，但它是不一样的，你的眼睛没有能力测知这么大的运动。

　　风扇在那里，如果风扇移动得非常快，你就看不到那个空隙，它看起好像一个圆圈，因为那个运动很快，所以空间无法被看到，如果那个运动非常快，快到好像电子在移动，你将根本不会看到那个风扇在移动，你将无法测知那个运动，那个风扇将会看起来是固定的，你将甚至能够去碰触它，它将会是固定的，而你的手将甚至不能够进入那个空隙，因为你的手无法移动那么快而进入那个空隙，在你进入之前，另一片风扇叶子就已经来了，在你移动之前，又另外一片叶子就又来了，你将一直都会碰触到风扇的叶子，而那个移动是那么快，以致于那个风扇将会看起来好像是不动的。那些不动的东西事实上是动得非常快，所以它们外表看起来是固定的。

　　这段经文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改变：「这里是改变的领域……」佛陀的整个哲学就是根据这段经文，佛陀说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流动，都是改变的、不永恒的，一个人必须知道这一点。佛陀对这一点非常强调，他的整个观点都以它为根据，他说：「改变、改变、改变，继续记住这一点。」为什么呢？如果你能够记住改变，你就会变得超然，当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你怎么可能执着？

　　注意看一张脸，它非常美，当你注意看一张非常美的脸，你会觉得它将会继续保持，深入了解它，永远不要期待说它将会保持，如果你知道它改变很快，如果你知道：这个片刻它是美的，而下个片刻它或许是丑的，你怎么可能感觉任何执着？那是不可能的。注意看一个身体，它是活的，下一个片刻它将会是死的。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改变，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佛陀离开他的皇宫、他的家庭、他漂亮的太太、他的小孩，当某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在那个无常的地方，有什么用？小孩子将会死。」佛陀离开的那个晚上，他的小孩子刚被生下来，他刚出生只有几个小时，佛陀到他太太的房间看了最后一眼，她太太的背对着门，抱着那个在睡觉的小孩，佛陀想要说再见，但是他抗拒，他说：「有什么用？」

　　有一个思想闪过他的头脑：「小孩子才第一天生下来，才生下来几个小时，我必须看一下。」但是接着他说：「有什么用？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今天小孩子被生下来，明天小孩子将会死，一天之前他在这里，现在他在这里，再过一天，他就不在这里，所以有什么用？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他离开了，他掉过头来就走了。

　　当某人问：「你为什么离开一切？」他说：「我在找寻那个从来不改变的，如果我执着于那个会改变的，将会有挫折，如果我执着于那个在改变的，那么我就是愚蠢的，因为它将会改变，它将不会保持一样，而我将会受到挫折，所以我在找寻那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任何从来不改变的东西的话。唯有如此，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否则一切都是无用的。」他的整个教导就是以改变为基础。

　　这段经文很美，这段经文说：「透过改变，耗尽改变。」佛陀一定不会说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基本上是谭崔的。佛陀会说一切都是改变，感觉它，那么你将不会执着于它，当你不执着于它，渐渐地，借着离开每一样改变的东西，你将会进入你自己，进入那个不变的中心。只要继续削除改变，你将会来到那个不变的，你将会来到那个中心——轮子的中心。所以佛陀选择轮子作为他宗教的象征，因为轮子会转动，但是那个转动的轮子的中心保持不动。所以，世界就像轮子一样在转动；你的人格就像轮子一样在转动，而你最内在的本质就停留在那个正在转动的轮子中心，那个中心是维持不动的。

　　佛陀会说：生命是改变，他会同意第一部分，而下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典型的谭崔：「透过改变，耗尽改变。」谭崔说：不要离开那个在改变的，要进入它。不要执着，但是要进入，为什么要害怕呢？进入它、经验它，让它发生，而你进入它。透过它本身来耗尽它，不要害怕、不要逃避，你要逃到哪里去呢？你怎么能够逃避呢？到处都是改变，谭崔说：到处都是改变，你要逃到哪里去呢？你能够走到哪里去呢？

　　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有改变，一切的逃避都没有用，所以不要试着去逃避，那么要怎么办呢？不要执着。去经验改变，成为那个改变，不要跟它抗争，跟着它走。河流在流动，你要跟着它流，甚至不要游，让河流带领你，不要跟它抗争，不要因为跟它抗争而浪费你的能量，只要放松，只要放开来，跟着河流流动。

　　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能够跟着河流流动而不要有任何冲突，不要有任何你自己的方向，如果河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突然间你就会觉知到：你不是河流，你会觉知到你不是河流！感觉它，找一天到河里去试试看。去到河流那里，放松，让河流带领着你。不要抗争，变成河流，突然间你将会觉得到处都是河流，但你不是河流。

　　在抗争当中，你或许会忘掉这一点，那就是为什么谭崔说：「透过改变，耗尽改变。」不要抗争，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改变不能够进入你，所以不要害怕。生活在世界里，不要害怕，因为世界不能够进入你，去经验它，不要选择这个方式或那个方式。

　　有两种人：一种会执着于改变的世界，而另一种会逃避，但是谭崔说：它是改变，所以执着于它是没有用的，逃避也是没有用的，有什么用呢？佛陀说：「停留在改变的世界里有什么用？」谭崔说：「逃避它有什么用？两者都是没有用的，相反地，要让它发生，不要去顾虑它，它在发生，对它来讲，你甚至是不需要的。以前没有你的时候，世界在改变，将来你不存在的时候，世界也将会继续改变，所以，为什么要创造出任何无谓的纷扰？」

　　「透过改变，耗尽改变。」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讯息。透过愤怒，耗尽愤怒；透过性，耗尽性；透过贪婪，耗尽贪婪；透过世界，耗尽世界。不要与它抗争，要放松，因为抗争产生紧张，抗争产生焦虑、痛苦，而你将会不必要地受到打扰，让世界保持它现在的样子。

　　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不能够让世界保持它现在的样子的人，他们被称为革命分子，他们会去改变它，他们会奋斗去改变它，他们会在改变它的当中摧毁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而事实上世界已经在改变，他们是不需要的，他们只会耗竭他们自己，他们将会在燃烧的世界中燃烧掉，而世界已经在改变，没有革命是真正需要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革命，它正在改变。

　　你或许会怀疑为什么印度没有产生伟大的改革者，那是因为有这个洞见说每一样东西都已经在改变，为什么你要很麻烦地去改变它，你既无法改变它，也无法停止它的改变。它正在改变，为什么要浪费你自己？

　　有一类型的人格总是试着要去改变世界，在宗教的眼光里，他是神经病的，事实上，他是害怕来到他自己，所以他继续去改变世界，而变成心灵被世界所占据。国家必须被改变，政府必须被改变，社会、结构、经济，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被改变，而他将会死，他将不会有狂喜的片刻，他将不能够借着知道他是什么而狂喜。世界将会继续，轮子将会继续移动，世界曾经看过很多革命分子，而它还是继续在移动，你既不能停止它，也不能加速它的改变。

　　这是神秘家的态度：神秘家们说不需要去改变世界，但是神秘家也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会说不需要改变世界，但是需要改变自己，他也相信改变，但他不是相信改变世界，而是相信改变他自己，然而谭崔说不需要去改变任何人，既不需要改变世界，也不需要改变你自己，那是神秘主义最深的核心，你不需要改变世界，也不需要改变你自己，你只要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然后在改变中漂浮、在改变中放松。

　　当没有努力去创造任何改变，你就能够完全放松，因为如果有努力存在，你就不能够放松，那么紧张就会存在，因为在未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将会发生：世界将会改变，世界将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或是「地球的乐园将会来临」，或是将会有一个未来的乌托邦，或是你将进入「神的国度」，进入「莫克夏」（自由）。在乐园的某一个地方「天使们正在等着来欢迎你」，但是这个「某一个地方」是在未来，有了这种态度，你就会产生紧张。

　　谭崔说：忘了它，世界已经在改变，而你也已经在改变，「改变」就是「存在」，所以不要为它烦恼，没有你，它也已经在发生，你是不需要的，你只要在它里面漂浮，而不要对未来焦虑，突然间，在改变当中，你将会觉知到你里面从来不改变、一直都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直都一样的中心。

　　它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如果你放松，那么那个改变的背景将会给你对照，透过它，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不变的，如果你作任何努力去改变世界或改变你自己，你就无法看到里面那个很小的、不动的中心。你的心灵太过于被改变所占据，因此你无法看清事实是怎么样。

　　到处都在改变，「改变」变成背景、变成对照，而你是放松的，所以，在你的头脑里没有未来，没有未来的思想，你在此时此地，这个片刻就是一切。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突然间，你会觉知到有一个点在你里面，那个点是从来不改变的。「透过改变，耗尽改变。」这就「透过改变，耗尽改变。」的意思。

　　不要抗争，透过死亡，变成不朽的；透过死亡，让死亡死掉，不要跟它抗争，谭崔的态度很难去设想，因为我们的头脑总是想要去做某事，而它是一个无为，它只是在放松，而不是在做，但这是最被隐藏的秘密之一，如果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你就不需要担心其它任何东西，这个技巧就能够给你一切。

　　那么你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透过改变，改变可以被耗尽；透过死亡，死亡可以被耗尽；透过性，性可以被耗尽；透过愤怒，愤怒可以被耗尽。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透过毒药，毒药可以被耗尽。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二章　谭崔的爱和解放的秘密

1973年3月28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个问题：

　　关于你的描述说谭崔是一个爱的技巧，请解释为什么现代的男女已经变得没有能力去爱。

　　爱是自发性的，它不能够被控制，你不能够「做」爱，你对它不能够做任何事，你做得越多，你就越错过它，你必须让它发生。对它来讲，你是不需要的，你的「在」就是阻碍，你越不在越好。当你不是，爱就发生了，由于他们不能够「不在」，所以现代的男女就变得没有能力去爱。

　　他们有能力做事，整个现代的头脑都以「做」作为基础。任何事都可以做，现代人比任何以前曾经存在过的人都能够做得更有效率。任何事都可以被做，我们能够更有效率地做，我们现在是最有效率的世纪，我们将每一样东西都变成科技，都变成如何去「做」的问题，我们已经发展出一个层面，而那个层面就是「做」的层面，但是在发展这个层面当中，我们失去很多。

　　在丧失掉存在的当中，我们学习了如何去做事情，所以那个能够被做的，我们做得比任何人都更好，比任何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社会都更好，但是当爱的事情来临，问题就产生了，因为爱无法被做，不仅对爱是如此，我们已经变得对所有不能够被做的事无能为力。

　　比方说静心，我们已经变得对它无能为力，因为它不能够被做；比方说游戏，我们已经变得对它无能为力，因为它不能够被做；比方说欢乐或快乐，我们已经变得对它们无能为力，因为它们不能够被做。它们不是行为，你无法操纵它们，相反地，你必须放开你自己，然后欢乐才会发生在你身上，快乐才会来到你身上，爱才会进入你，爱才会占据你，然而，因为这个占据，我们变得害怕。

　　现代人、现代的头脑想要占有每一样东西，而不要被任何东西所占有。现代人想要变成每一样东西的主人。你只能够是东西的主人，而不能够是事情发生的主人，你能够成为一个房子的主人，你能够成为一个机械装置的主人，但是你不能够成为任何活的东西的主人，你无法当生命的主人，你无法占有它，相反地，你必须被它所占有，唯有如此，你才能跟它有接触。

　　爱是生命，它比你更伟大，你无法占有它，我想要重复：爱比你更伟大，你不能够占有它，你只能够让你自己被它所占有，它无法被控制。现代的自我想要去控制每一样东西，而你对任何你不能够控制的东西变得害怕。因为你变得害怕，所以你把门关起来；因为恐惧进入，所以你把那个层面完全关起来，你变得无法控制，对于爱，你无法控制，而整个被引导到这个世纪的趋势是如何去控制，整个世界，尤其在西方，那个趋势是：如何去控制自然、如何去控制每一样东西、如何去控制能量。

　　人必须变成主人，而你已经变成主人，当然，你只能够成为那些能够被占有的东西的主人，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你一直在发展出对那些无法被占有的东西的无能。你可以占有金钱，但是你无法占有爱，因为这样，我们一直在把一切都转变成东西，你甚至一直在把人转变成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占有他们。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并不是主人，没有一个人是主人，两个人互相爱对方，没有一个人是主人，不论是那个爱人的人或是那个被爱的人都不是主人，反而，爱才是主人，而他们两个都被一个比他们更伟大的力量所占有，被一个更粗大的力量、被一个旋风所包围。如果他们试着要去占有对方，他们将会错过。他们能够占有对方，这样做的话，那个爱人将会变成先生，而那个被爱的人将人变成太太，这样做的话，他们能够占有，但先生是一个东西，太太也是一个东西，他们不是人。你可以占有他们，他们是死的实体，他们是法律上的名义，他们不是活的。

　　我们一直在把人转变成东西，只是为了要去占有他们，然后我们就感觉到挫折，因为我们想要占有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不能够被占有的。当你占有一个人，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他变成一个死的东西，而你不能够被一个死的东西所满足。注意看这个矛盾：你只能够被人所满足，你不能够被东西所满足，但是你的头脑欲求占有，所以你将他们转变成东西，然后你就不能够被满足，挫折就介入。

　　占有或去占有的态度扼杀了爱的能力。不要以占有的方式来思考，相反地，要以被占有的方式来思考，臣服就是这个意思，臣服就是意味着被占有，你让你自己被某种比你更伟大的力量所占有，那么你将不能够控制，一个更伟大的力量会将你带走，然后那个方向就不是你的，然后你就无法选择目标，然后未来就是未知的，如此一来，你就无法安全，跟一个比你更伟大的力量走，你是不安全的、害怕的。

　　如果你害怕，而且没有安全感，最好不要跟着伟大的力量走，只要用比你更低的力量来运作，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主人，你就能够预先决定目标。你将达成那个目标，但是你将不能够从它得到任何东西，你将只会浪费你的生命。

　　爱的秘密、祈祷的秘密，以及任何能够使你满足的东西的秘密就是臣服——被占有的能力。爱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能力的不存在，还有其它的原因，但这是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过于注重在智性上、太过于注重在理智上，所以，人是偏颇的，你的头成长了，而你的心却完全被忽视。爱并不是一种理智的能力，它有一个不同的中心，它有一个不同的位置和来源：它在你的心。它是你的感觉，它不是推理，但是整个现代的教育是由推理、逻辑、理智和头脑所组成的，心甚至都没有被谈论到，它被否定了，事实上，人们认为它只是「一个诗意的虚构之物」。

　　它不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要以这个方式来看它：如果打从一开始，一个小孩不要有任何头脑或推理的训练、不要有任何理智的训练而被带大，他将会有理智吗？他不会有！

　　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偶尔有一个小孩被狼带大。就在十年前，有一个小孩在森林里被抓到，是狼把他带大的，当时他十四岁，他甚至无法用两脚站立，他必须用四脚走路，他不能够讲一句话，他会像狼一样地吼，他在每一方面都是一只狼，而他已经十四岁了，那些抓到他的人叫他「南无」，那个小孩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名字，在一年之内，那个小孩死掉了，那些研究他的心理学家怀疑说他的死是因为有太多理智上的压力，这个强迫、这个使他用两脚站立的训练、这个使他记住他的名字的记忆训练、这个使他成为一个人的努力，杀死了他。

　　当他被抓到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健壮，比任何曾经存在过的人都更健康，他就好像一只动物，但是这项训练杀死了他，他们作了很多努力要使他能够回答他的名字。当某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希望他能够回答说：「南无。」经过六个月的持续训练、处罚，以及在他里面创造出利益的动机，而这就是他的整个理智。关于他的理智，那个小孩子能够给予的唯一证明就是：他能够说「南无」。到底是怎么了？如果一个从火星来的人能够抓到这个小孩，他一定会认为人类没有头脑、没有理智、没有理性。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心」，如果没有训练，它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它被完全忽视了，你整个生命的能量都被压迫到头上面，而不是朝向心。然而，爱是「心的中心」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已经变得没有能力去爱，现代人对心已经变得无能。他计算，但爱不是一个计算，他知道算术，但爱不是算术，他以逻辑来思考，但爱是不合逻辑的，他总是试着将每一件事作合理化的解释，任何他所做的，理智都必须支持它，而爱是不被理智所支持的。

　　事实上，当你坠入情网，你就将你的理智完全抛开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掉进」爱里面，从那里掉进去呢？从头掉进心里面，我们使用这个谴责的字眼——「掉进爱里面」——因为头脑或理智无法不谴责地看着它，它是一个「掉进」。爱真的是一个掉进吗？或是一个上升，当你有了它，你是变得更多呢？还是变得更少？你是扩张呢？还是收缩？有了爱，你变得更多！你的意识更多、你的感觉更多、你狂喜的感觉更多、你的敏感度更多、你变得更活，但是有一样东西更少：推理更少。你无法将爱推理出来，它是盲目的，就理智而言，它是盲目的。心有它自己的理智，那是另外一回事；心有它自己的眼睛，那是另外一回事。理智的眼睛不在爱那里，所以理智说，它是一个「掉进」，你「掉进去了」。

　　除非心的中心再度产生作用，否则人没有能力去爱，而整个现代人生活的苦闷是因为：除非他能够爱，否则他在他的生活里无法感觉到任何意义。人生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爱给它意义，爱是唯一的意义，除非你有能力去爱，否则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你会觉得你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你的存在没有用，然后自杀将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你会想自杀、想结束你自己，因为存在有什么用呢？

　　只是存在，这样是无法忍受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意义，否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不必要地延续你自己？为什么要每天继续重复同样的生活形式？起床之后，做同样的事，然后再上床，隔天又是同样的形式，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你都一直这样在做，有什么事发生？除非死亡来临而解除了你的身体，否则你将会继续做它，所以，有什么用呢？爱给予意义。并不是说透过爱有任何结果或任何目标会产生出来，不！透过爱，每一个片刻本身都变成有价值的，那么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人在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你就知道他缺少爱，每当有人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不能够在爱的经验里开花。每当某人沉浸在爱当中，他从来不会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已经知道那个意义，所以不必问，他知道那个意义！那个意义就在那里，爱就是生活的意义。

　　透过爱，祈祷就变得可能，因为祈祷也是一种爱的关系，它并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爱的关系，而是一个个人和存在本身之间爱的关系，那么，整个存在就变成你所爱的，或是你的爱人，但是，唯有透过爱的经验，你才能够成长到祈祷和静心，而最终的狂喜就好像爱一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神就是爱。」而不是「神是具有爱心的。」基督徒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它：说神是仁慈的，具有爱心的。真正的意义并不是那样。耶稣说：「神就是爱。」他只是在神和爱之间划一个等号。你可以说「爱」，或者你可以说「神」，它们两者意味着同样的东西。神并不是具有爱心的，神就是爱本身。如果你能够爱，你就已经进入了神性。当你的爱无限地成长，以致于它并不特别顾虑到任何一个人，当它变成一个扩散的现象，当你没有爱人，而整个存在都变成爱人或是你所爱的，那么它就变成祈祷。

　　谭崔是一种爱的方法，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去爱，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如何在爱里面成长，好让爱能够变成祈祷，但是一个人必须从爱开始。不要害怕爱，因为那个害怕显示出你在害怕你的心。头脑是狡猾的，心是天真的，用头脑的话，你会觉得受到保护，用「心」的话，你会变得容易受伤，你会变得敞开，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变得封闭，因为会有恐惧，如果你是容易受伤的，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某人可能欺骗你。有了头脑，没有人能够欺骗你，但是你能够欺骗别人。然而，我叫你要准备好去被欺骗，而不要关起你的心，要准备好去被欺骗，而不要关闭你的心！那个被欺骗的可受伤性是有价值的，因为经由它，你将不会损失任何东西，而如果你准备好要无限制地受欺骗，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相信「心」。如果你是计算的、狡猾的、聪明的、太过于聪明，那么你将会错过「心」。现代人受了那么好的教育、那么老练、那么聪明，所以他已经变得没有能力去爱。

　　女人不像这样，但是她们跟随现代人跟得很快，她们抄袭现代人抄袭得很快，迟早她们会变得像男人，或者她们甚至会赶过男人，现在她们也变得没有能力去爱，因为她们具有同样的头脑倾向，她们现在也同样努力去成为狡猾的和聪明的，她们或许会形成一个「女性解放运动」，或任何像这样的东西，但它不是以心为指向的，它只是抄袭男人一直在对他们自己做的同样的愚蠢。你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但是如果你的作为是出自一种反应，那么，即使你是在反应，你也是在跟随。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存在，目前，世界各地都很难去阻止女人抄袭男人以及他的荒谬，因为男人似乎是那么成功。就某一方面而言，他是成功的，他变成东西的主人，他占有了整个世界，现在他觉得他已经征服了自然，而「成功是成功的，没有一样东西像成功那么成功。」

　　女人觉得男人已经成功，而且变成主人，所以她们必须抄袭他们，但是注意看那些男人完全失败的事情：他已经丧失了他的心，他已经不能够爱。只有理智是不够的，而用理智来控制是危险的，心必须比理智更高，因为理智只是一个工具，而心就是你，心必须被允许来使用理智，不能反过来，但是你一直这样在做：让头脑来支配。在它的支配之下，头脑扼杀了心。

　　第三，为什么现代人变得没有能力去爱，还有一件事必须记住。爱基本上是一种疯狂、一种对本性深深的参与、一种自我的融解，它是原始的。你是由爱生出来的，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爱的细胞，你的能量、你生命的能量都是爱的能量，你存在于它里面，但是在那个能量里面没有自我，你不能够感觉到「我」，那个能量是无意识的。当你进入爱，你就变成无意识的，只有你头脑的一部分是有意识的，而自我就存在于那个有意识头脑的部分。

　　头脑有三层，第一层是无意识，当你处于深深的睡梦中而没有梦的时候，你就在无意识里。小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是完全无意识的，他只是母亲的一部分，小孩子并没有觉知到说：「我是分开的。」他只是母亲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没有分离，也没有界定开来的存在，他并没有从母亲那里分化出来，他并没有从存在本身份化出来，他没有恐惧，因为恐惧只有当你觉知到你自己时才会产生，小孩子是完全安逸的，他是无意识的。第二层是意识，那个部分很小，透过训练、教育、社会、家庭，有十分之一的无意识变成有意识，那是存活所需要的，所以一部分的你已经变成有意识的，但是那个部分很快就疲倦了，所以你需要睡眠，在睡觉当中，你再度变成一个子宫里的小孩，你已经退回去了，那个意识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成为无意识的一部分，那就是为什么睡觉那么能够令人恢复新鲜。早上的时候，你再度觉得活生生的、新鲜的，因为你已经退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你或许没有观察到这一点，观察一个在深深睡眠当中的人，他多多少少跟他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是一样的，而如果你能够处于正确的姿势，你将会更容易入睡。如果你觉得进入睡眠有任何困难，只要感觉就好像你在你母亲的子宫里一样，想象它，采用你在你母亲子宫里的姿势，当你用那个姿势，你就能够进入深的睡眠，你需要同样的温暖，否则睡眠将会受打扰，你需要像母亲子宫里一样的温暖。

　　所以，热牛奶是好的，如果在你睡觉之前喝一杯热牛奶，那是好的，因为那会再度使你变成一个小孩子。牛奶是小孩子的食物，如果它是热的，你就再度靠在你母亲的乳房，热牛奶对睡眠很有帮助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你退回到小孩子的时候，你缩减成一个小孩子。睡眠会使你变新鲜，为什么呢？因为有意识的头脑会疲倦，它只是一部分，而整个部分是无意识的，它必须退回到整体才能够再度恢复活力、再度复活。那就是为什么早上的时候你觉得很好，早上看起来很美，不仅因为早上是美的，而且还因为你再度有了一个小孩子的眼睛。下午并没有那么美；世界是一样的，但是你已经再度丧失了那对天真的眼睛，而晚上变得很丑，因为你已经疲倦了。

　　你太过于生活在意识里，这个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两个平常的状态。第三个状态就是谭崔和瑜珈所顾虑的超意识。「超意识」意味着你的整个无意识都变成意识，在无意识里没有自我，你是整体的，在超意识里你也是没有自我，你是整体的，但是在两者之间，意识的头脑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自我。「自我」就是难题之所在，这个自我产生出难题。你无法掉进爱里面，因为要这样的话，你必须变成无意识，就好像你在睡觉当中一样地无意识，或者，如果你想要上升到祈祷（在宁静当中与宇宙合一），你就必须变得完全意识就好像一个佛或一个密拉（Meera）。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爱变得不可能、祈祷变得不可能。

　　「自我」产生出那个障碍，你无法失去你自己，而爱是失去、分散、融解、或融入。如果你融入无意识，那就是爱，如果你融入超意识，那就是祈祷，但两者都是一种融解。所以，要怎么办呢？记住，你对它不能够做任何事。你要深深了解：关于爱和祈祷，你无法做任何事，你有意识的头脑是无能的，它无法做任何事，它必须失去，它必须被放在一边，然后记住要臣服。每当你想要超越你自己，臣服就是途径，不论在爱里面或是在祈祷里面都一样。

　　每当你渴望要走到远方，走到你不曾存在过的地方，那么臣服和放开来就是途径；让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要去支配，一旦你知道如何去让事情发生，那么就有很多事会开始发生。你或许甚至没有觉知到你有什么可能，以及你封锁在你自己里面的能量有多大，那些能量能够爆发而变成狂喜，你的整个生命将会充满意识、光和喜乐，但是你不知道它，它就好像每一个原子都是一颗原子弹，如果一颗原子爆炸，就会有很大的能量被释放出来，而每一颗心都是一颗原子弹，如果它爆炸在爱或祈祷里，就有很大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

　　但是你必须爆炸和失去你自己，种子必须失去它本身，唯有如此，树木才会诞生出来，如果种子抗拒说：「不，我必须存活。」那么种子可以存活，但是树木将永远不会诞生，除非树木诞生，否则种子将会感到挫折，因为树木才是意义。种子会感到挫折！种子只有当树木开花的时候才能够感到满足，但是要这样的话，种子必须失去它自己，种子必须一死。

　　现代人变得没有能力去爱，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死，他不能够死于任何事，他执着于生命，他不能够死于任何事。

　　在古时候的英国，大约三、四百年前，这是一种平常的表达：爱人会告诉他所爱的人说：「我要死在你里面。」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它是很美的！「我要死在你里面。」爱是一种死，是自我之死，唯有到那个时候，你真正的自己才会诞生；现代人非常非常害怕死。就每一方面言之，臣服就是死，爱就是死，而生命也是一个连续的死，如果你害怕，你将会错过生命本身。

　　每一个片刻都要准备去死，死于过去、死于未来、死于现在这个片刻。不要执着，也不要抗拒，不要对生命作任何努力，你将会有丰富的生命，如果你准备好要去死，生命将会发生在你身上，这听起来是似非而是的，但这就是法则。耶稣说：一个准备失去的人将会得到，而一个抓住的人将会失去每一样东西。

第二个问题：

　　昨天晚上你说周围的部分总是在改变，而最内在的中心是永远不变的，要了解那个中心，周围部分的活动必须停止吗？它能够停止吗？要如何停止？它什么时候可以停止？

　　你错过了整个要点，要点并不是去作任何努力来改变周围的部分。让周围的部分保持它本来的样子，你无法改变它，周围部分的本性就是活动和改变，你无法使它静止。自然是一个流动，它就是如此，你无法使它静止，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和生命的机会试着去使它静止，只要知道它是改变，成为它的观照，你将会感觉到最内在不变的中心。世界是改变，你的人格是改变，你的「身体——头脑」是改变，但你不是，你不是那个改变。跟改变奋斗有什么用？不需要！

　　谭崔说：「重新确立在你的中心，要觉知到那个不动的中心，而让整个存在移动。」它根本不是一个打扰，唯有当你执着于它，或是如果你试着去使它不动，它才会变成一个打扰，那么你就掉进了荒谬和愚蠢的努力，它们将不会成功，你将成为一个失败者，清楚地知道说生命是一个改变，但是在这个改变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也有一个不动的中心，只要觉知到它，那个觉知就足够解放你，那个「我是不动的」的感觉会解放你，那就是真理，一旦你知道了它，你就不同了。

　　不要跟影子抗争！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影子，因为改变只不过是一个影子，那个不变的才是真实的，那个改变的是不真实的。所以不要问：为了要达到中心，周围的改变和活动是否必须被迫停止。不需要，而你也无法强迫它，它无法停止！世界一直在继续，但它不在你里面继续，你可以停留在世界里，但世界不需要在你里面，世界不是打扰，当你涉入它里面，当你成为那个改变，当你觉得你变成了那个改变，它才会产生问题。

　　问题并不是由周围改变的部分所产生出来的，它们是由跟「我就是这个改变」的认同所产生出来的。你生病了，生病并不是真的打扰，当你觉得「我生病了」，它才是一个打扰。如果你能够成为那个病的观照，如果你能够感觉到那个病是在周围部分的某一个地方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它发生在其它某一个人身上，而你只是一个观照，那么当死亡发生的时候，你也能够只是成为一个观照。

　　亚历山大帝正要从印度回来，有一些朋友请求他从印度带回来一个门徒，他们说：「当你带战利品回来，不要忘记：也带一个门徒回来，我们想要看看门徒是什么，是哪一类型的人会抛弃世界，我们想要知道一个抛弃所有欲望的人是怎么样，一个抛弃所有对未来以及对占有东西的饥渴和渴望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喜乐。」

　　就在最后的片刻，亚历山大记起来了，在最后一个村镇，当他要离开印度而回到他的国家时，他叫他的士兵去找一个门徒，他们到镇上去，他们问镇上的一个老人，他说：「是的，有一个门徒，一个伟大的门徒，但是那很困难，很难说服他跟亚历山大到雅典去。」但是士兵就是士兵，他们说：「你不必担心，我们可以强迫任何一个人，只要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我们知道如何去强迫他，不需要去说服，如果亚历山大叫整镇的人都跟着他，你们也必须跟着他，更何况只有一个门徒？」但是那个老人笑了，士兵们无法了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碰过门徒，他们去到那个门徒那里，他光着身子站在河岸旁边，他们告诉他：「亚历山大命令你必须跟我们走，我们将会照顾你，对你来讲不会有不方便，你将成为皇室的客人，但是你必须跟我们到雅典去。」那个门徒笑着说：「你们的亚历山大要带我跟他走，那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强迫我跟他走，你不能够了解，但是你们最好将你们的亚历山大带来。」

　　亚历山大觉得不舒服，他觉得受到侮辱，但是他想要去看这个人，他带着一把赤裸裸的剑来，他说：「如果你说不，我就马上要你的命，我会切断你的头。」那个门徒的名字叫做丹达米（根据亚历山大的记录），他笑着说：「你来迟了一些，现在你已经无法杀死我，因为我已杀死我自己，你来迟了一点，你能够切断我的头，但是你不能够切断我，因为我已经变成一个观照，所以当这个头掉到地上，你会看到它掉下去，我也会看到它掉下去，但是你不能够切断我，你甚至不能够碰到我，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你可以杀：举起你的剑，砍掉我的头。」

　　亚历山大无法杀那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没有用的，那个人是那么地超越死亡，所以不可能杀他，唯有当你执着于生命，你才能够被杀，那个对改变形式的执着使你成为必有一死的，如果你不执着，你就跟你「一直都是的」一样——不朽的。不朽是你天生的权利，它一直都存在。唯有当你执着，你才会变成必有一死的，所以没有问题，不需要去强迫那改变的周围部分，而使它成为静止的，没有这个需要，而且你也无法使它静止，它将会继续，轮子将会继续，所有你能够做的就是去知道你不是轮子。你是轮子的轴，而不是轮子。

第三个问题：

　　就人现在的样子，要他们不执着、不要有焦虑和失望，而能够透过改变，耗尽改变，透过性而耗尽性，这不是很困难吗？

　　就人现在的样子，他能够做这个，而这个建议也是按照人现在的样子来建议的。谭崔是为你开的药方，是为那些生病的人开的药方，所以，不要认为它不是为你而说的，它是为你而说的，而且你能够做它，但是当你说有可能陷入执着，然后将会得到挫折的结果时，你必须去了解你所说的话的意思。你并没有了解。「透过改变，耗尽改变」意味着：即使有执着，也不要与它抗争，执着就让它执着，而你只要成为它的一个观照。

　　让那个执着存在，不要与它抗争，谭崔是一个非抗争的过程，不要抗争！挫折将会来临，那是当然的，所以就让它挫折，但是要成为一个观照。你是执着的，而且你是一个观照。现在那个挫折出现了，而你知道得很清楚，它必须出现，那么就让它挫折，但是要成为一个观照，然后，透过执着，执着就会被耗尽；透过挫折，挫折就会被耗尽。

　　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你就尝试这种方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你就让它痛苦，不要与它抗争，试试看，那是很棒的。当痛苦存在，当你觉得痛苦，你就关起门来让它痛苦，你能怎么样呢？你是痛苦的，所以你是痛苦的，那么就让它完全痛苦，突然间，你就会觉知到那个痛苦。如果你试着去改变它，你就永远不能够变得觉知，因为你的努力、你的能量、你的意识都朝向改变，朝向如何改变这个痛苦，然后你就开始思考它是怎么来的，以及现在要怎么做才能够改变它，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个非常美的经验——痛苦本身。

　　你会思考它的起因、它的结果，你会思考如何忘掉它、如何超越它的方法，那么，你就错过了痛苦本身，而痛苦还是存在，那个痛苦是可以解放的。不要做任何，不要分析说痛苦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不要去思考说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将会来临，稍后你就可以看得到，不必急。要成为痛苦的，只是痛苦的，不要试着去改变它。

　　尝试看看说你能够维持痛苦多少分钟，你将会开始笑整个事情，整个事情将会看起来很愚蠢，因为如果你是完全痛苦的，突然间，你的中心是超出痛苦的，那个中心永远不会痛苦，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保持跟痛苦在一起，痛苦就成为背景，而你那个从来不会痛苦的中心就突然上升，那么你就是痛苦的和不痛苦的：「相同的不相同」，那么你就透过痛苦而耗尽痛苦，这就是你什么事都不做，而只是透过痛苦而耗尽痛苦的意思。痛苦将会像云一样地消失，天空将会打开，而你将会笑，你什么事都没有做，你无法做任何事，所有你能够做的都将会产生更多的混乱和更多的痛苦。

　　是谁创造出这个痛苦？是你，而你却试着去改变它，它将会变得更差，你是痛苦的制造者，是你将它制造出来的，你就是那个来源，而那个来源本身在尝试着要去改变，你能够做什么呢？病人在治疗他自己，而整个事情都是他创造出来的，现在他在想动外科手术，那是自毁的。不要作任何事，内在是非常深的，你尝试过很多次要去停止痛苦、停止沮丧、停止这个、停止那个，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现在试试看：不要做任何事，让痛苦完全存在，让它完全强烈地发生，而你保持无为，只要跟它在一起，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生命就是改变，即使喜马拉雅山也在改变，所以你的痛苦不可能不变，它本身将会改变，而你将会看到它在改变、它在消失、它在走掉，你会觉得如释重担，而你什么事都没做。

　　一旦你知道了那个奥秘，你就能够透过它本身来耗尽任何东西，但是那个奥秘就是静静地，不要做任何事（无为）。愤怒在那里，所以就让它存在，只要存在，不要做任何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如果你能够无为，如果你能够只是存在——存在在现在、观照，但是不要作任何努力去改变任何东西——让事情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去发展，那么你将可以耗尽任何事，你能够耗尽任何事。

最后一个问题：

　　谭崔说：不要用力奋斗或游泳，只要放开来，在生命的河流里漂浮。但是根据经验显示，现代讲求速度和科技发达的城市生活产生出经常性的身体以及心理紧张和努力，对于这种现代的城市生活，谭崔的态度是怎么样？避免不必要的努力不好吗？

　　人生一直都是如此，不管它是现代的或是原始的。紧张存在，焦虑也存在，客体会改变，但人还是保持一样，两千年以前你用牛车，现在你开汽车，但是那个驾驶者还是一样，牛车已经改变了，现在事情已经不一样，你开汽车，但是那个驾驶者还是一样。以前他担心他的牛车，对他的牛车紧张，而现在你担心你的车，对你的车紧张，客体改变了，但头脑还是保持一样。

　　所以不要以为是因为现代生活的缘故，你才变得焦虑。那是因为你，而不是因为现代生活，你在任何地方，在任何形态的文明之下都会焦虑。你到一个村庄去住几天，住两、三天，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因为即使是疾病也需要重新调整，在三天之内你就会去适应那个村庄，之后焦虑就会开始出现，烦恼就会再度被感觉到，现在那个原因是不一样了，但你是一样的。

　　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城市的交通和噪音而受到打扰，你或许会说：因为有太多的交通和噪音而晚上睡不着。然后你去到一个村庄，你将会因为那里没有交通、没有噪音而睡不着，但是你将必须回来，因为村庄看起来是死的、无趣的、没有生命的。

　　人们一直在跟我讲这样的感觉，我叫一个朋友去卡希米尔，去帕阿尔贡，他回来说在那里生活很无趣，说那里没有生命。你可以享受那些山丘和山谷一两天，然后你就会无聊，他一直来这里告诉我说城市生活使他紧张，而现在他说那些小山变得很无聊，因此他开始想回家。

　　问题出在你身上，卡希米尔将不会有任何帮助。并不是孟买、伦敦、或纽约打扰你，那是你！并不是伦敦创造了你，而是你创造了伦敦。问题不在于交通、噪音、疯狂的匆忙，这些是你创造出来的，是你和其它像你的人创造出来的。看！那个原因在你里面。并不是因为噪音你才变得紧张，噪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是紧张的，而你没有噪音就活不下去，所以它会在那里，你需要它，你不能够没有它而过活。在村庄里，人们在受苦，他们想要去孟买、纽约或伦敦，但是一旦他们有了机会，他们就逃开了，我听一些人一直在谈论优美的乡村生活，但是他们从来不去生活在那里。他们从来不去生活在那里，他们只是谈论它。

　　是谁阻止你？为什么你不去？到森林去，是谁阻止你去？你将不会喜欢它，你无法喜欢它，目前你会喜欢它几天，因为那是一个改变，然后呢？然后你将会觉得无聊，你会发现它很无趣，你会想逃离那个地方。

　　城市生活是由你疯狂的头脑所创造出来的，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你才变得疯狂，这些城市是由你疯狂的头脑所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为你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为你而存在的。否则这些城市将无法消失，它们必须保持，它们是你的副产品。记住一件事：每当你觉得某件事是错的，首先在你自己里面找出那个原因，不要到任何地方去找，一百次里面有九十九次，你会在你自己里面找到那个原因，而如果你在你里面找到那个原因，一百次里面有九十九次，那第一百个原因将会自己消失。

　　你是任何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事情的原因，你就是那个原因，而世界只是一面镜子，但是在其它地方找到原因总是比较安慰的，因为，如此一来你就不会觉得罪恶感，你就不会觉得自我谴责。你总是可以指出说原因在这里，而除非这个原因改变，「我怎么能够改变？」你可以借着这种说法来逃避，这是一个诡计，所以你的头脑总是继续将原因投射到其它某一个地方。太太是因为先生而烦恼，母亲是因为小孩子而烦恼，小孩子是因为父亲而烦恼，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其它某人而烦恼，而每一个人都一直认为那个原因存在于外面。

　　木拉那斯鲁丁经过一条街，时间已经是傍晚了，黑幕正在低垂，突然间他觉知到那条街道是空的，没有交通，因此他变得害怕，有一群人向他走来，而他正在阅读关于土匪、强盗、谋杀者的书，所以他心生恐惧，他开始颤抖，他思考，他投射说现在这些谋杀者和土匪正在来临，而他们一定会杀死他，所以，要如何逃开他们？他向四周望了一下。

　　那里有一块墓地，所以他跳过那块墓地的墙，那里有一座已经做好的坟墓，所以他想，在坟墓里面装死一定会比较好，他们会觉得他已经死了，所以不需要再杀他。

　　所以木拉躺下来。那一群人只是一个结婚的行列，但是他们看到这个人在颤抖和害怕，所以他们也变得害怕而怀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想：「他似乎做了什么亏心事而躲在这里。」所以整个行列都停下来，他们跳过那道墙，木拉变得更害怕，他们走近，然后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躺在坟墓里？」木拉说：「你在问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在这里是因为你们，而你们在这里是因为我。」

　　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你的烦恼是因为其它某一个人，而他的烦恼是因为你，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创造出来的，都是你投射的，然后你变得害怕、惊吓，而且努力去防卫，然后就产生痛苦、挫折、冲突、沮丧和抗争。

　　整个事情都是愚蠢的，而它将会保持这样，除非你改变你的态度。首先，一定要在你里面找到原因。交通的噪音怎么能够打扰你？它怎么能够？如果你反对它，它将会打扰。如果你的态度认为它会打扰，它就会打扰，但是如果你接受它，如果你让它发生而不要有任何反应，那么你或许甚至可以开始享受它，它有它自己的调子、自己的音乐，你从来没有听过它，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它自己的音乐。哪一天，忘掉你自己，然后注意听交通的噪音，只要注重听，不要带进你的态度说这是打扰的、这是不好的。不要带进你的态度！只要注意听那个调子！在开始的时候，它将会听起来很混乱，那是因为头脑的缘故，如果你完全放松，迟早每一样东西都会进入和谐的整体，即使是交通的噪音也会变成音乐，你可以享受它，你可以按照它的调子来跳舞，它依你而定。

　　除非你认为什么东西会打扰，否则没有什么东西会打扰。比方说，有很多事情扰乱着人类，因为我们的观念说它们会打扰。当观念改变，事情还是保持一样，但是它们就变得不会打扰。比方说，手淫扰乱了整个世界，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整个世界都被手淫所打扰，每一个老师、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每一个小孩子，都受到打扰，在广大无知的世界里，那个打犹还是存在，然后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手淫不会扰乱任何人，它是自然的，它没有什么不对，它绝对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古老的教导说：如果你发疯，那是因为手淫的缘故。

　　每一件事都被压下来，都被说成手淫，而每一个小孩多多少少都有在做它，每一个男孩都有在做它，所以每一个男孩都会害怕，他在做它，而他害怕，如此一来他会发疯，他会变得较差，他会变得古怪，他会生病，而他的生命就会被浪费掉，但是他不能够抗拒，他必须去做它。这些观念进入头脑而产生效应，它们影响他，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发疯，有很多人保持比较差，有很多人保持愚蠢，而它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现代的科学、现代的研究说它是健康的，医学说那是好的，因为男孩在十三、四岁，或是女孩在十二、三岁时就变得性成熟，如果他们的本性被允许的话，他们就必须马上结婚，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生育，然而文明的需要强迫他们要保持不结婚至少十年或更多，但是医学说，从十四岁到二十岁，这六年是性欲最强的，男孩的性欲永远不会再像这六年当中那么强，他的能量在沸腾，整个身体都准备要爆炸而进入性，但是社会说不，不应该允许能量移动，然而，能量在移动，而小孩子毫无办法。因为有那个哲学围绕着他，所以任何他所做的事都会受到影响，他会觉得他在做错事，他会觉得罪恶感，而那个罪恶感将会像影子一样地跟随着，有很多疾病会因为那个观念而发生，而不是因为那个行为而发生。

　　医学说那是健康的，因为它解除了不必要的能量，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个不必要的能量会产生问题，所以它是健康的。现在，那些非常了解生理学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和其它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他们在倡导手淫，现在有教小孩子的影片，告诉他们如何手淫，而每一位老师迟早都会教导如何正确地手淫，他们说它是健康的，而那些认为它是健康的人，他们对它就会觉得很健康。

　　我不认为它健康，也不认为它不健康，这是观念问题。如果它是健康的，而这个观念被延伸开来，那么它就变成健康的，现在，在西方，他们不但说手淫从来不会对任何人的智力产生不良的影响，反而是智力比较好的人才更会手淫，他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即使一个男孩发现手淫也是一个聪明的象征：他找出一个方法。

　　社会关闭了结婚之门，而自然却把能量逼出来，聪明的人会找出一个方法，而不聪明的人会被堵塞，他找不出方法。现在，根据报告显示，那些手淫的男孩更聪明，如果这个观念被散播开来——这个观念一定会存在，迟早整个世界都会有这个观念，那么手淫将会是健康的，而你将会从手淫得到一种舒服安宁的感觉。

　　现在，每一个父母亲都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当他的小孩到了同样的年纪，他就变得害怕，他开始向四处看，看看他的小孩在做什么，他会害怕，如果他抓到小孩在手淫，他就会惩罚他，但是新的知识说不要惩罚小孩子，不！相反地，要去教他，如果他不手淫，那么要去找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如果这种知识被广为散播，那么这种事就会发生。

　　但这两者都是意见（与实质有别），两者都是意见：当小孩手淫的时候，他在那个片刻是很容易接受暗示的，因为当性能量被释放出来，他就变得很脆弱、心灵敞开、很有弹性，而他的头脑是宁静的，任何观念在那个片刻被放进去都会有它的影响，所以如果你告诉他：「你将会因为它而生病。」那么他就会觉得生病了。如果你告诉他：「你将会因为它而健康。」那么他就会变健康。如果你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那么你一生都会变愚笨。」那么他将会保持是一个愚笨的人。如果你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聪明的象征。」那么他或许会发展出一个较高的智商，你只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片刻把某一件事建议给他，然后任何你所想的就开始发生。

　　据说，佛陀曾经说过：每一个思想都会变成实际的，所以要觉知。如果你认为交通的噪音会打扰你，那么它就会打扰你，因为你准备被打扰。如果你认为家庭生活是一个枷锁，那么它对你就会成为一个枷锁，因为是你准备好要这样。如果你认为贫穷将会帮助你解放，那么它将会帮助。最终而言，是你在创造你周围的世界，任何你所想的都会变成你周围的生物圈，变成那个气氛，而你就存在于它里面。

　　谭崔说，要记住这个因果关系，它一直都在你里面，如果你知道这个，那么你就不会引起任何东西，如果你知道这个，你就不会为你自己引起任何东西，当某人没有引起任何东西，他就解放了，那么他也不会痛苦，也不会喜乐。喜乐是你创造出来的，痛苦也是你创造出来的，你可以把你的痛苦改变成喜乐，因为它是你的创造。

　　解放的人或成道的人既不会痛苦，也不会喜乐，因为他已经停止在他的周围引起任何东西，他只是存在！那就是为什么佛陀从来不说成道的人是喜乐的。每当有人问他：「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超越之人'的事情，他是否处于完美的喜乐之中？」佛陀的就笑着说：「不要问，我只能说他不会痛苦，我不能够说更多。他不会痛苦，这就是我所能说的。」

　　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在那个负面的？因为佛陀知道。当你知道你是你痛苦的起因，那么你也会知道，喜乐也是由你引起的，那么一个人就会停止去引起任何东西，那就是涅盘。停止在你周围引起任何东西，那么你就只是存在，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如果你能够了解，唯有如此才是喜乐。没有痛苦，也没有喜乐，因为如果有喜乐，那么就一定有痛苦——你仍然在引起某些事情。如果你能够引起喜乐，那么你就能够引起痛苦，而你也将会对喜乐感到无聊。

　　你能够忍受多久？你曾经想过吗？二十四小时都处于喜乐之中，你能够忍受吗？你会去找能够教你再度变痛苦的老师。如果世界变成喜乐的，我无法想象不会有任何老师，将会有很多老师，因为这样的话，人们将需要痛苦，将需要某人来告诉他们要如何再度变痛苦，为了要换换口味。痛苦之后再回到喜乐，那么你对喜乐就会感觉更多，因为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对它感觉更多，唯有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能够对它感觉更多。

　　老师将会存在！现在他们在教如何变得喜乐，然后他们将要教如何变痛苦，如何尝到地狱的滋味，有一些改变是有帮助的、健康的。

　　你就是那个起因，当你知道你生活在里面的世界是由你引起的，你就成道了，那么你就不会引起它，它就消失了。交通将会继续、噪音将会存在、每一样东西都会按照它现在的样子存在，但是你将不会在那里，因为你将会跟起因一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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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三章　跟那真实的在一起

1973年3月29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当一只母鸡培养她的小鸡，要培养在真实存在里特别的「知」和特别的「做」。既然在真理当中枷锁和自由是相关联的，这些文字只是为那些对宇宙感到恐惧的人而存在，这个宇宙是头脑的反映，就好像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而你可以从水中看到很多太阳。所以要以这样来看枷锁和自由。

　　惠能问一个人：「问题在哪里？人能够被解决的根在哪里，人能够作一些努力去知道他是谁的根在哪里？」

　　为什么他不能够不要用任何努力就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有任何问题？你是，你知道你是，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在那里错过了？你是有意识的，你意识到你有意识，有一个生命存在，你是活的，为什么你没有觉知到你是谁？障碍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你，使你不能够达到这个基本的「知道自己」？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障碍，这个障碍就能够很容易地溶解，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去了解一个人本身，真正的问题在于要去知道为何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何你错过这么明显的一个事实、为何你错过这么靠近你的一个基本真理、为何你一直没有看到？你一定是创造出一个设计，否则要逃离自己是很难的，你一定是创造出了墙壁，就某种意义而言，你一定欺骗了你自己。

　　所以，那个「逃离自己」的诡计，那个「不知道自己」的诡计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那个诡计，任何你所做的都将不会有任何帮助，因为那个诡计还是会存在，而你会继续问如何去知道自己、如何去知道真理、如何去知道真实的存在，而结果你是一直在帮助那个障碍物。你继续在创造障碍，所以任何你所做的都没有用。

　　事实上，要去知道自己并不需要什么正向的东西，只需要负向的东西。就某种方式而言，你只是在摧毁某种你建造起来的障碍，当那个障碍不存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当那个障碍不存在的时候，「知」就发生了，你无法对它做任何正向的努力，你只要去觉知你是怎么错过它的。

　　所以，关于你是怎么错过它的，有几件事必须了解。第一：你生活在你的梦里，然后那些梦就变成障碍，真相并不是梦，它本来就存在，你到处都被它所包围，不管里面或外面，它都是存在的，你不可能错过它，但是你在做梦，这样的话，你就进入一个不同的层面，那个层面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你就继续在梦的世界里移动，那么梦就变成好像云一样地围绕着你，它们会产生障碍。除非头脑停止做梦，否则真理无法被知道。当你透过梦来看，真相就被歪曲了，而你的眼睛充满了梦、你的耳朵充满了梦、你的手充满了梦。

　　所以，任何你所接触的都是透过梦来接触、任何你所看的都是透过梦来看、任何你所听的都是透过梦来听，你歪曲了每一件事。不论什么东西达到你，它们都是透过梦而达到，那些梦会改变每一样东西，它们会使每一样东西都蒙上色彩。由于那个做梦的头脑，因此你错过了外在和内在的真相。你可以继续找寻如何到达真实存在的方式和手段，但是你做那种尝试也是要透过你做梦的头脑，所以，你可以作宗教的梦，你可以作关于真相的梦、关于真理的梦、关于神的梦、关于基督或佛陀的梦，但那也是在做梦，做梦必须停止，做梦无法被用来知道真相。

　　当我说：「做梦」，我是意味着什么？你现在正在听，但是有一个梦存在，而那个梦一直在解释我所说的，你并没有在听着我，你在听你自己，因为你同时在解释，你不是这样吗？你在想关于我所说的。为什么需要想？只要听，不要想，因为如果你想，你就无法听，如果你继续想和听，那么任何你所听的都是你自己的杂音，它不是我所说的。停止思考，让那个听的通道完全畅通而没有思想，那么那些被说出来的才会被听到。

　　当注意看着一朵花，不要做梦，不要让你的眼睛充满着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想和梦，不要充满着花的知识，甚至不要说：「这朵花很漂亮。」因为这样的话，你就错过了那真实的存在，这些话将会成为障碍。你说：「这朵花很漂亮。」然后语言就进入，而那个真相就被透过语言来解释；不要让语言围绕在你的周围。直接看、直接听、直接碰触。

　　当你碰触某人，只要碰触，不要说皮肤很美、很光滑，这样的话，你就错过了，你就进入了梦，不管皮肤是怎么样，它是此时此地，碰触它，让皮肤本身显示给你。当你注意看一张漂亮的脸，你就注意看着它，让那个脸本身进入，不要解释它，不要说任何东西，不要将你过去的头脑带进来。

　　第一件事：梦是由你过去的头脑所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的头脑继续在你的周围移动。不要让过去进来，也不要让未来进来，当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一个很美的身体，突然间欲望就升起，你想要占有。你看到一朵漂亮的花，你想要将它摘下来，那么你就移动了，花在那里，但是你已经进入欲望、进入未来，那么你就不在这里，所以，或者你在过去，那已经不存在了；或者你在未来，那还没有来到，而你错过了那个目前正在那里的。

　　所以，第一件要记住的事是：不要让语言存在于你和真理之间。语言越少，那个障碍就越少，没有语言，就没有障碍，那么你就直接面对真实的存在，突然间，你们就面对面。语言会破坏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会改变那个意义。

　　我在读一个人的传记，她在描述，有一天，刚好在她起床之后。那个女人写说：「有一天早上，我打开我的眼睛。」然后她立刻说：「但是，说我打开我的眼睛是不对的，'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是眼睛自己打开的。」然后她改变那个句子，写到：「不，说我打开我的眼睛是不对的，我什么事都没做，在我这一方面都没有努力，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行动。」然后她写到：「眼睛自己打开。」但是她觉得这个太荒谬了，因为眼睛属于她，所以它们怎么能够自己打开？所以，要怎么办？

　　语言从来没有道出「那是的」，如果我说：「我打开我的眼睛。」那是一个谎言。如果你说：「眼睛自己打开。」那也是一个谎言，因为眼睛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们无法自己打开，整个生物体都涉入了，而任何我们所说的都是像那样。如果你去到印度境内的很多原始社会，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语言结构，他们的语言结构更基本，也更真实，但是他们不能创造诗，他们的语言结构对做梦不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在下雨，我们说：「它在下雨。」但他们会问：「'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有「雨」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在下雨？他们只是说「雨」，雨是真相，但是我们一直在加上其它东西，而如果有越多文字加上去的话，我们就越失去原有的本质，我们离真实的存在就离得越远。佛陀曾经说过：「当你说：一个在走路，你是意味着什么？人在那里？只有走路存在，你所说的「那个人」是什么？」当我们说：一个在走路，它听起来好像有某种像一个人的东西和某种像走路的东西，两样东西加在一起，而佛陀说：只有走路。当你说：「河流在流动。」你是意味着什么？只有流动，而那个「流动」就是河流，那个「走路」就是那个人，那个「看」就是那个人，「站」和「坐」就是那个人，如果你除去所有这些——走路、坐、站、想、做梦，还会有一个人会被留下来吗？将不会有人留下来，但是语言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借着经常进入语言，我们就继续离开真实的存在。

　　所以第一件事记住的事是：如何可以免于不必要地使用语言，当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使它们，但是当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保持空、保持不用语言、保持沉默，不需要经常把事情语言化。

　　第二，不要投射。不要语言化、不要投射，只要看什么存在，不要加进一些东西之后才看，比方说，你看到一张脸，当你说：「它很漂亮。」你就将某些东西加进去了。或者，如果你说：「它很丑。」那么，你也是将某些东西加进去。一张脸就是一张脸，美和丑是你的解释，它们不在那里，因为同样的脸或许对某人而言是美的，而对其他某人而言是丑的，对一个第三者而言又或许是不美也不丑，他或许漠不关心，他或许连看都不看。那张脸就是一张脸，不要把东西加进去，不要投射，你的投射是你的梦，如果你投射，那么你就错过了，然而，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然后欲望就升起了，欲望不是那张脸或那个身体，它是你自己的解释、你自己的投射。那个在那里的人、那个真实的人，被当成一个银幕，而你把你自己投射在那个银幕上，然后就一定会产生幻象的破灭，因为那张真实的脸无法借着你的投射而被压进不真实的存在，那个投射迟早必须被丢弃，而真实的脸将会出现，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被欺骗了，你会说：「这张脸到底怎么了？这张脸本来很漂亮的，这个人本来漂亮的，而现在每一样东西都变丑了。」这样说的话，你又是再度在解释，那个人保持他原来的样子，但是你的解释和投射一直继续，你从来不让能量表现它自己，你继续压抑它，你外在和内在都压抑，你从来不让真实的存在表现它自己。

　　我想起，有一天一个邻居要向木拉那斯鲁丁借他的马几小时，木拉说：「我很高兴把马借给你，但是马被我太太骑出去，而她要出去一整天。」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马厩传来马的嘶叫声，所以那个人看着木拉那斯鲁丁。那斯鲁丁说：「好，你要相信谁？你要相信我，还是相信马？此外，那匹马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说谎者，你要相信谁？」

　　由于我们的投射，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创造出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但是如果那个真相表现出来，或者马从马厩嘶叫，我们就问：「你相信谁？」我们总是相信我们自己，而不是相信那个继续在表现的真相，真相每一个片刻都在表现，但是我们却一直硬要去相信我们的幻象，那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到了最后都会感觉到幻象的破灭，幻象的破灭与真相无关。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到了最后都觉得幻象破灭，就好像整个人生是一个浪费，但是现在你没有办法怎么样，你无法脱离幻象，时间已经不再跟着你，时间已经过去，死亡已经接近，而你是幻象破灭的，现在那个机会已经丧失了。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觉得幻象破灭？不仅是那些在人生当中不成功的人，甚至那些在人生当中成功的人，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如果那些不成功的人觉得幻象破灭，那还好，但是甚至连那引起成功的人也这样感觉。拿破仑、希特勒和亚历山大，他们也觉得幻象破灭，觉得整个生命都是一个浪费，为什么呢？难道那个原因的确是在真相里吗？或者那个原因是在你投射的梦里？如果你知道，那么你就不能够投射，那么那个真相就会表达它自己，到了最后，真相会胜利，而你会被打败，唯有当你不投射，你才能够胜利。

　　所以，要记住第二件事：直接按照事情本然的样子来看它们。不要投射、不要解释、不要把你的思想强压在事情的上面，让真相表现它自己，不管它是怎么样，这总是好的。不管你的梦是多么美，它们都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生活在梦中，你就踏上了幻象破灭的旅程，而你的幻象越早破灭越好，但是，一旦一个幻象破灭了，你就立刻再创造出另外一个来取代它。

　　允许一个空档存在。在两个幻象之间，允许一个空档存在。允许一个间隔存在，好让那个真相能够被看到。按照真相本然的样子来看它，这是很费力的。真相或许并不按照你的欲望，它不需要按照你的欲望，但是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跟真相生活在一起，你就必须生活在真实的存在里——你就是在它里面！最好跟真实的存在保持和谐而不要欺骗你自己，然而你并没有觉知到你是如何在继续投射。某人说了一件事，而你却把它了解成另外一件事，你基于你自己的了解来看事情，然后你就从它造出一个卡片房子，你创造出一个卡片的皇宫。它从来没有被说！本来是意味着其它某种东西！

　　永远要去看那个存在的，不要匆忙，不要了解比误解来得好，有意识地保持无知比自认为你知道来得好。洞察你的关系——你的先生、太太、朋友、老师、主人、仆人——看！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想，在解释别人，他们之间没有会合、没有沟通，那么他们就经常处于抗争和冲突之中，冲突并非存在于两个人之间，冲突是存在于虚假的幻象之间。要警觉，这样你才不会对其他任何人有虚假的意象。不管它如何艰难，不管它如何费力、如何困难，即使有时候它似乎不可能，也要保持跟那真实的在一起，一旦你知道了那个跟真实在一起的美，你将永远不会成为梦的牺牲者。

　　第三，你为什么要做梦？它是一个代替品，做梦是一个代替品。如果你在现实当中无法得到任何你想要的，那么你就开始做梦。比方说，你已经断食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你就会做梦，你会梦到食物，梦到被一个伟大的国王所邀请，或是诸如此类的事，你会在你的梦中一再一再地吃东西。整天你都在断食，到了晚上你就在吃。如果你是性压抑的，那么你的梦就会变成性的。透过你的梦就知道你在白天压抑些什么，你白天的断食会在你的梦中显示出来。梦是代替品，而心理学家说，按照人现在的样子，他很难不做梦而生活。就某一方面而言，他们是对的。就一般人目前的情况，他很难不做梦而生活，但是如果你想要蜕变，那么你就必须不做梦而生活。为什么会做梦？因为有欲望。不满足的欲望变成梦。

　　研究你的欲望，要觉知它、观察它，你越是观察它，它就越会消失，然后你就不会在头脑里产生遮网，你就不会在你私有的世界里活动。梦是不能够被分享的，即使两个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够分享他们的梦，你不能够邀请任何人到你的梦中来，为什么呢？你和你的爱人不能够两个人都在同一个梦里，你的梦是你的梦，别人的梦是别人的梦，它们是私人的，但是真实的存在并不是私人的，只有疯狂才是私人的，真实的存在是宇宙的，你可以分享它。你不能够分享梦。它们是你个人的疯狂、个人的虚构之事，所以，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白天的时候生活得很尽致，使任何东西都不会悬在那里。如果你在吃，那么就尽情地吃，尽情地享受它，使得晚上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梦。如果你爱某人，你就全然地爱，使得没有爱会进入你的梦。任何你在白天所做的，你都尽情地去做它，使得没有东西悬在头脑里，使得没有不完整而必须在头脑里面完成的东西。依照这样尝试看看，不出几个月，你就会有一个不同品质的睡眠。梦会继续变得越来越少，睡眠会更加深入。当晚上的梦变得比较少，白天的投射就会比较少，因为事实上，不论是白天或晚上，你的睡眠都在继续，你的梦也在继续。晚上的时候闭着眼睛，白天的时候张开眼睛，但梦还是一直在继续，有一股梦之流在里面继续着。

　　任何片刻，闭起你的眼睛等待，你将会再度看到那个影片：梦在跑动，它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它就好像白天时候的星星，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因为有阳光存在，所以你看不到它们，它们在那里等待着，当太阳下山，它们就开始出现。

　　你的梦就像那样，即使当你醒着的时候，它也是在你里面移动，它们只是在等待，闭起你的眼睛，它们就开始运作。当晚上梦比较少的时候，你将会有一个不同品质的清醒。如果你的晚上改变，你的白天也会跟着改变；如果你的睡觉改变，你的清醒也会改变，你将会更加警觉。当梦较少在你里面流动，你就较不昏睡，你就会更直接地看。

　　所以，不要让任何事悬在那里，此其一。不论你在做什么，你都要跟着那个行为，不要跑到其它任何地方。如果你在淋浴，心神要在那里，忘掉整个世界，现在这个淋浴就是整个宇宙，每一样东西都停止了，世界消失了，只有你和那个淋浴，保持在那里，完全跟着每一个行为来移动，既不落后，也不跳向前，跟着那个行为，那么梦就会消失，当比较少做梦的时候，你就更能够贯穿真实的存在。

　　现在来谈这个技巧，这个技巧所关心的是：

　　当一只母鸡培养她的小鸡，要培养在真实存在里特别的「知」和特别的「做」。

　　「当一只母鸡培养她的小鸡，要培养在真实存在里特别的'知'和特别的'做'。」关键的字眼是「在真实存在里」。你也是在培养很多事，但是是在梦中，而不是在真实存在里；你也是做很多，但是是在梦中，而不是在真实存在里。不要教导梦，不要帮助做梦在你里面更加成长，不要将你的能量用来做梦，从所有的梦撤回你自己，这样做将会很困难，因为你已经投资那么多在你的梦里，如果你突然完全从你的做梦当中撤回，你将会觉得好像你在下沉、在垂死，因为你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延缓的梦里，你从来没有在此时此地，你总是在其它某一个地方，你一直都在希望。

　　你有没有听过希腊「潘多拉盒子」（Pandora'sBox）的寓言故事。为了要报复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有人送潘多拉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面有目前人类流行的所有疾病，它以前并不存在，当那个盒子被打开，疾病就被释放出来，潘多拉在看到那么多疾病之后觉得很害怕，就把那个盒子关起来，只有一个疾病留在盒子里面，那个疾病就是希望，否则人一定会完蛋，所有这些疾病一定会将他杀死，但是因为有希望，所以他还能够继续。

　　你为什么要生活？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的生活不是为此时此地，你的生活只是为了希望，你携带着潘多拉的盒子。为什么你现在在生活？为什么你每天早上要起床？为什么你要再度开始迎接新的一天？为什么你要一再一再地迎接新的一天？为什么要有这个重复？原因在那里？你现在无法找到任何原因说为什么你要生活，如果你找到某种东西，它将是某种未来的东西——一种希望说某种事将会发生：有一天「某事」将会发生，你不知道那一天会在什么时候来临，你甚至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天「某事将会发生」，所以你继续在延续你自己，你继续在维持你自己。

　　人们只是生活在希望里，但这不是生活，因为希望意味着梦，除非你生活在此时此地，否则你不是活的，你是一个死的重量，而那个「将会满足你所有希望的明天」永远不会来到，唯有当死亡来临，你才会了解没有明天，你才会了解已经不能够再延缓，然后你将会觉得幻相破灭，你将会觉得受骗了，但是没有人欺骗你，你是这整个一团糟的主人。

　　试着去生活在当下这个片刻，生活在现在，不要珍惜希望，不管它们的本质如何。那些希望或许是世俗的，或许是彼岸的，那都没有什么差别。它们或许是宗教的——某个在未来、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在涅盘、在死后的地方，但那没有什么差别：不要希望。即使你在此感觉到一个微妙的无望，也要停留在此，不要从此时此地移开，不要移开！去受苦，但是不要让希望进入。

　　梦透过希望而进入。要成为无望的，如果生活是无望的，那么就成为无望的，接受它，但是不要执着于任何未来的事情，然后，突然间就会有一个改变，一旦你停留在现在这个片刻，梦就停止了，因为这样的话，它们就无法升起，那个来源已经被切断了。你与它们合作，你培养它们，所以它们才升起；不要与它们合作，不要培养它们。

　　这段经文说：「……培养特别的'知'。」为什么是特别的知？你也在培养，但是你培养特别的理论，而不是知；你培养特别的经典，而不是知；你培养特别的假设、系统、哲学、世界观，但是从来不是特别的「知」。这段经文说：将它们丢掉。经典、理论，它们都没有用。要有你自己真实的经验、你自己的知，培养它们，不管如何微不足道，一个真实的知还是具有某种价值，你可以将你的生活以这个为基础，不管它们是什么，你总是要想到那真实的，想到那「你」所知道的特别的知。

　　你知道任何事吗？你知道很多事，但每一样都是借来的，某人说过它们，某人将它们给了你。老师、父母、社会，他们制约了你的头脑。你知道关于神的事，你知道关于爱的事，你知道关于静心的事，然而，你实际上什么事都不知道！你没有尝过任何事，一切都是借来的，别人尝过，但是那个经验并不是你自己的；别人看过，但是你有你自己的眼睛，而你从来没有用过它们。别人经验过——佛陀经验过，耶稣经验过，而你只是继续在借用他们的「知」。那些都是假的！对你而言，它们是没有用的，它们比无知更危险，因为无知是你的，而知识是借来的。

　　无知还比较好，至少无知是你的，它是真实的！它是真的、真诚的、诚实的！不要一直借用知识，否则你将会忘掉你是无知的，而且你将会保持无知。

　　这段经文说：「……培养特别的'知'。」总是要试着以新鲜的、直接的、立即的方式来知道事情，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相信将会把你导出正轨，要相信你自己，如果你无法相信你自己，你怎么能够相信其它任何人？

　　舍利子来找佛陀，他说：「我是来相信你的，我来了！帮助我建立起对你的信心。」据说佛陀回答：「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你怎么能够相信我？所以，忘掉我，首先，要信任你自己、要相信你自己，唯有如此，你才能够信任别人。」

　　所以要记住：如果你甚至不能够相信你自己，你就不能够相信任何人，第一个信任总是内在的，唯有如此，它才能够流动，唯有如此，它才能够流露出来，它才能够达到别人，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信任？如果你没有任何经验，你怎么能够相信你自己？试着去信任你自己。不要认为这个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的经验只是用于「那绝对的」，它也被用在一般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必须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经验将会帮助你成长、将会使你成熟。

　　这真的很奇怪：你用别人的眼睛来看，你用别人的生活来生活。你说一朵玫瑰花漂亮，事实上，那是你的感觉，或只是一个散布在你周围的教导？这是你的「知」吗？你知道它吗？你说月光很好、很美，那是你自己知道的吗？或只是诗人一直在唱颂它，而你在重复它？如果你像一只鹦鹉，你就无法很真实地过你的生活。每当你主张任何事，每当你说任何事，首先要自己检查内在，看看它是不是你的知识和你的经验。

　　丢掉一切不是你的，那是没有用的，珍惜和培养所有是你的，因为唯有透过那样，你才会成长，「要培养在真实存在里特别的'知'和特别的'做'。」一定要记住：是「在真实的存在里」。做些事，你曾经做过什么吗？或者你一直都只是在跟随别人，只是在遵照命令？「爱你的太太」：你真的爱她吗？或者你只是在尽一个别人说过的或教过的责任。教条说：「爱你的太太，或是爱你的母亲、爱你的父亲、爱你的兄弟。」因此你就去爱，你就依样画葫芦！当你在那里的任何时候，你是否真的爱过？情形的运作是否不是来自教导，也不是在模仿别人？你是否曾经很真实地爱过？你可以欺骗你自己，你可以说：「是的！」但是要说任何话之前，你必须先认为它是如此，如果你爱过，你就一定会被改变。爱这种特别的行为一定会改变你，但是它没有改变你，因为你的爱是虚假的，而且整个人生已经变得虚假，你一直在做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事。要做你自己的事，而且要培养它。

　　佛陀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够依照他；耶稣是好的、美的，但是你不能够依照他，如果你依照他们，你就会变得很丑，你将会成为一个影印本，你将会成为虚假的，你将不会被存在所接受，虚假的东西不能够被接受。爱佛陀，爱耶稣，但是不要成为他们的影印本、不要模仿，永远都要让你自己本身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行动，有一天你将会变得像佛陀一样，但是那个途径基本上是你自己的；有一天你将会变成耶稣，但是你将必须沿着一条不同的路来走，你将会经验到不同的事情。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那个途径是什么，不管那个经验是什么，它都必须是真实的、真的，而且是你自己的，那么有一天你就会达到。透过虚假，你无法达到真理，虚假会导致更多的虚假。

　　不论做什么事，要记清楚是你在做它，而不要依照任何人，那么，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行为，即使只是一个微笑，或许也能够变成一个三托历（Satori：瞥见神性）的来源，一个三摩地（宇宙意识）的来源。你回到家里对着你的小孩微笑，那个微笑是假的，你在假装，你在微笑是因为他们期待你微笑，那是一个造作的微笑，你只是皮笑而肉不笑，那个微笑是被操纵的、是机械式的，你会变得很习惯于这样，而你或许会完完全全忘掉如何去笑；你会笑，但是那个笑或许不是来自你的中心。

　　永远都要记住：不论你在做什么，要注意观察，你的核心是不是有涉入，如果它没有涉入，最好不要做，不要做它！没有人强迫你做任何事，不要做它！把你的能量留到当某种真实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才做它。不要微笑，保留那个能量，微笑将会来临，然后它就会完全改变你。它将会是全然的，然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笑，它将会是一个爆发，而不是造作。

　　小孩子知道，你无法欺骗它们，当你能够欺骗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小孩子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微笑是假的，他们能够察觉它，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能够察觉它。你的眼泪是假的，你的微笑是假的，这些都是小的行为，但你是由小的行为所组成的，所以不要想做什么大事，不要说以后你将能够怎么样，如果你在小事上面是虚假的，你将永远都是虚假的。

　　在大事上面要虚假很容易；如果你在小事上面虚假，那么你就很容易在大事上面虚假，因为大事总是在展示，它们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你能够很容易作假，如果神圣是受尊敬的，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神圣的人，这样做，你是在展示，你只是一个展示品。你可以成为一个神圣的人，因为它是受尊敬的、而且满足自我的，但是每一样东西都将成为虚假的。

　　我想起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信佛的和尚，他在斯大林时代去到俄国，他告诉我，每当有人跟他握手，突然间，那个人会退缩，然后说：「你有一双中产阶级的手。」他有一双很漂亮的手。身为一个和尚，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他的手非常光滑、非常漂亮、很女性化。在印度，每当有人碰到他的手，他们都会说：「好漂亮喔！」在俄国，每当有人碰到他的手，那个人就会缩回来，然后露出谴责的眼光说：「原来你有一双中产阶级的手、一双剥削者的手。」他回来告诉我说：「我在那里备受谴责，我很想成为一个工人。」

　　圣人从俄国消失，因为没有人尊敬他们，所以以前在那里的神圣都只是用来展示的，那是一个经过造作的展示品。现在，只有真正的圣人能够存在于俄国，不真实的圣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想要在那里成为一个圣人，你将必须去奋斗，而整个社会将会反对你。在印度，最容易生活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圣人，每一个人都会尊敬你，你可以是虚假的，而那个虚假会带给你好处。

　　记住：每天早上，当你张开眼睛，试着去成为真实的，不要做任何虚假的事。继续记住，只要七天，不要做任何虚假的事，有什么东西会失去，就让它失去，任何你所损失的，就让它损失，但是要保持真实，在七天之内，在你里面就会感觉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死的层面将会破碎，而一个新的生之流将会来到你身上，你会第一次再度感到活生生——一个复活。

　　「培养真实存在里的做和知」——不是在梦里。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但是要真正地想：是你在做它，或是你的母亲透过你在做它，或是你的父亲透过你在做它？因为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父母、社会和已经离现在很久的前辈子的人，他们仍然在你里面运作，他们已经创造出某种制约，而你继续在满足他们，他们在满足他们死去的父母亲，而你在满足你死去的父母亲，然而，事实上没有人被满足，你怎么能够满足某一个死去的人？但是那个死去的人却透过你而活着。

　　每当你做什么事，你一定要观察，是你父亲透过你在做它，或是你在做它。当你生气，那是你的生气，或是你父亲惯用的生气方式？你只是在模仿。我看到那个模式在继续着，在被重复。如果你结婚，你的婚姻将大概跟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婚姻一样，你的行为会像你父亲一样，你太太的行为会像你母亲一样，而你们将会再度创造出同样的一团糟。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观察：是你在哪里，或是其它某人在哪里？当你爱，记住，是你在那里或是其它某人在哪里？当你说些什么，记住，是你在说，或是你的老师在说？当你作一个手势，记住，那是你的，或是其它某人存在于你的手中？那将会很困难，但这就是修行，灵性的努力就是这个意思。

　　离开所有的虚假，你或许会暂时觉得无趣，因为你所有的虚假都将必须抛弃，而那真实的需要经过一些时间才能够来临，才能够表现出它本身。将会有一段空档，要让那一段空档存在，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迟早你虚假的自己将会消失、面具将会消失，而你真实的脸将会出现，唯有透过那真实的脸，你才能够碰到神，那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说：「当一只母鸡培养她的小鸡，要培养在真实存在里特别的知和特别的做。」

第二段经文：

　　既然在真理当中，枷锁和自由是相关联的，这些文字只是为那些对宇宙感到恐惧的人而存在，这个宇宙是头脑的反映，就好像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而你可以从水中看到很多太阳，所以要以这样来看枷锁和自由。

　　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技巧，是最深的技巧之一，只有非常稀有的头脑曾经尝试过它。禅是基于这个技巧，这个技巧在说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很难去了解，而不是很难去经验，但是，首先，了解是需要的，这段经文说：世界和涅盘并不是两件事，它们是同一件事；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两件事，它们是同一件事；枷锁和自由并不是两件事，它们是同一件事。这是难以了解的，因为唯有当我们以相反的两极来措辞，我们才能够很容易地去设想事情。

　　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枷锁，所以，你怎么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而变自由？这样的话，自由就是某种相反的东西，它就不是枷锁，但是这段经文说此两者都是一样的——自由和枷锁——除非你能够免于此两者，否则你就没有自由，枷锁会束缚你，自由也是一样，枷锁是一种奴役，自由也是一样。

　　试着去了解这个，注意看一个试着去超越枷锁的人，他在做什么，他离开家、离开家庭、离开财富、离开世俗的东西、离开社会，为的只是要脱离枷锁、脱离世界的锁炼，然后他为他自己创造出新的锁炼，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锁炼是负向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圣人，他不能够碰触到金钱，他备受尊敬，他一定会被那些疯狂追逐金钱的人所尊敬，因为他已经跑到另一个极端。如果你将钱放在他的手中，他会将它丢掉，好像它有毒似的，或是好像你将某种毒蝎放在他的手中，他会将它丢掉，然后他会变得害怕，他的身体会产生微妙的颤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一直在跟金钱抗争，他一定曾经是一个贪婪的人、过分贪婪的人，唯有如此，他才会跑到这个极端，他或许曾经太过分执着于金钱，现在他仍然执着，但是是以相反的方式，然而，那个执着还是存在。

　　我曾经看过一个弟子，他不能够看任何女人的脸，他会变得害怕，他会一直往下看，如果有某一个女人在那里，他一定不会往上看，问题在哪里？他一定是太过分注意性、过分执着于性，他仍然执着，以前他一直在追这个女人或那个女人，而现在他在逃离女人，逃离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但是他仍然执着于女人，不管他是在追逐，或是在逃离，他的执着仍然存在。他认为现在他已经免于女人，但这是一个新的枷锁，你不能够借着相反的反应来免于什么东西，那个你所反对的东西将会负向地束缚着你，你无法逃离它。如果某人反对世界而赞成自由，那么他就无法自由，他将会继续停留在这个世界，那个反对的态度就是一个枷锁。

　　这段经文非常深，它说：「既然在真理当中，枷锁和自由是相关联的……」它们不是相反的，它们是相关联的。自由是什么？你说：「不是枷锁。」而枷锁是什么？你说：「不是自由。」你可以使用双方来互相定义。然而，它们就好像冷和热，它们不是相反的。热是什么，而冷是什么？它们只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程度，它们是不同程度的温度，但那个现像是一样的，它们是相关联的，如果有一桶热水和一桶冷水，而你将你的两手放进去，一只手放进热水，另一只手放进冷水，你会感觉到什么？不同的温度。

　　如果你将双手先用冰冷却，然后将它们放进热水和冷水，将会怎样？如此一来，你将会再度感觉到一个差别，你冰冷的手在热水里将会觉得比以前更热，而如果另外一只手已经变冷了，比冷水更冷，那么你将会觉得那些冷水是热的，你将不会觉得它是冷的，它是比较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但那个现像是一样的。

　　谭崔说枷锁和自由；善什和莫克夏，并不是两件事情，而是同一件事的相关现象。所以谭崔是独一无二的，谭崔说，你不仅要从枷锁里面自由出来，你也必须从莫克夏（自由）里面自由出来，除非你能够从两者里面自由出来，否则你并没有被解放。

　　所以，第一件事是：不要试着去反对任何事，因为你将会跑到仍然属于它的事情上面去，它看起来是相反的，但其实不然。不要从性跑到无欲，如果你试着从性跑到无欲，你的无欲将只不过是性意念；不要从贪婪跑到不贪婪，因为那个不贪婪将再度成为一个微妙的贪婪，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传统教你不贪婪，它都会给你某种利益的动机。

　　我曾经跟一个圣人在一起，他告诉他的追随者说：「如果你摆脱贪婪，你将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更多；如果你脱离贪婪，你将会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更多！」那些贪婪的人、那些贪婪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将会受到这个所影响，他们或许会受到激励，为了要获得，他们将准备好离开很多东西，但是那个想要去得到的动机还是存在，否则一个贪婪的人怎么能够走向不贪婪？一定要有某种能够深深满足他贪婪的动机存在。

　　所以，不要创造出相反的极端，所有相反的极端都是相关联的，它们是同一现象各种不同的程度，如果你能够觉知到这一点，你将会说：那两个极端都是一样的，而如果这个感觉加深，你将会从两者解放出来，那么你既不要求善什（世界；枷锁），也不要求莫克夏（自由）。事实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你就不要求任何东西，你已经停止要求，在那个停止当中，你就解放了（自由了），当你感觉到每样东西都一样的时候，未来就被抛弃了，如此一来，你能够跑到哪里呢？性和无欲两者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人要跑到哪里去呢？如果贪婪和不贪婪是一样的、暴力和非暴力是一样的，那么，一个人要跑到哪里去呢？

　　没有地方去，那么活动就停止了，那么就没有未来，你不能够欲求任何东西，因为所有的欲望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程度，你能够欲求什么呢？有时候我问人们，当他们来到我这里，我问他们：「你真正在欲求什么？」他们的欲望以他们现在的情况为基础，如果他们是贪婪的，他们就欲求不贪婪；如果他们是具有性欲的，如果他们执着于性，他们就欲求无欲、欲求如何超越性，因为他们被性困扰得很痛苦。

　　但是这个对无欲的欲求是基于、是植根于他们的性意念，他们问：「要如何走出这个世界？」世界对他们来讲太过分了，他们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太过于执着。世界无法重压你，除非你执着于它。那个重担是在你的头脑里，并不是因为那个重担，而是因为你，你携带着它。他们携带着整个世界，因此他们受到重压。在这个痛苦的经验里，有一个新的、要求相反之物的欲望产生，因此他们就开始渴望那相反的东西。

　　以前他们追求金钱，现在他们追求静心；以前他们追求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现在他们追求属于那个世界的东西，但那个追求还是存在，那个追求就是问题之所在，目标是不相关的，欲望才是问题。你欲求什么，那不是问题，你欲求，那才是问题，而你一直在改变目标，今天你欲求A，明天你欲求B，你认为你在改变，然后，后天你欲求C，而你认为你已经蜕变了，但你是一样的，你欲求A、你欲求B、你欲求C，然而A或B或C都不是你，你欲求，那才是你。你保持一样，你欲求枷锁，然后你遭到挫折；你受够了，然后你就欲求自由。你欲求，而那个欲求就是枷锁。

　　所以，你不能够欲求自由，因为欲求就是枷锁；你不能够欲求自由，当欲求停止，自由就存在。这段经文说：「在真理当中，枷锁和自由是相关联的。」所以不要变成执着于相反的东西。

　　「这些文字只是为那些对宇宙感到恐惧的人而存在。」这些自由和枷锁的文字只是为那些对宇宙感到恐惧的人而存在。「这个宇宙是头脑的反映。」任何你在这个宇宙里所看到的都是一个反映，如果它看起来像枷锁，它意味着那是你的反映；如果它看起来像自由，那么它也是你的反映。

　　「就好像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而你可以从水中看到很多太阳，所以要以这样来看枷锁和自由。」太阳升起，有很多池塘，——肮脏的和纯洁的；大的和小的；美的和丑的——一个太阳反映在很多池塘里，一个继续在数那些反映的人将会认为有很多很多太阳，一个洞察真相而不是看那些反映的人将会只看到一个太阳。世界、就你所看到的世界，反映着你。如果你是具有性欲的，那么整个世界就似乎是属于性的，如果你是一个贼，那么整个世界就似乎是在同一个职业里。

　　有一次，木拉那斯鲁丁和他的太太在钓鱼，那个地方是管制区，只有持有执照的人能够在那里钓鱼，突然有一个警察出现，所以木拉的太太说：「木拉，你有执照，所以你跑开，同时，我会逃走。」所以木拉就开始跑，他跑了又跑，跑了又跑，而警察在后面追，当然，木拉把太太留在那里。木拉跑了又跑，直到他觉得气喘如牛，在那个时候，警察抓到他，警察也是汗流夹背，警察说：「你的执照在哪里。」木拉把执照拿出来，警察看了一下，没有问题，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跑，那斯鲁丁？为什么你要跑开？」

　　那斯鲁丁说：「我去看医生，他说每次饭后要跑半英里。」警察说：「好，但是你看到我在你后面跑，追赶你，大声喊，你为什么不停下来？」那斯鲁丁说：「我以为或许你也要去找同一个医生。」

　　那是合乎逻辑的，那就是所发生的。任何你在你周围所看到的大部分是你的反映，而不是真实的东西，你看你自己被反映在每一个地方。当你改变，那个反映就改变了；当你变得完全宁静，整个世界就变宁静。世界不是一个枷锁：枷锁是一个反映；世界不是解放：解放也是一个反映。

　　佛陀发现整个世界都处于涅盘之中，克里虚纳发觉整个世界都在狂喜当中庆祝、在喜乐当中庆祝，没有痛苦。但是谭崔说：任何你所看到的都是一个反映，除非所有的「看」都消失，只有镜子被看到，而没有什么东西被反映在它里面。那就是真理。

　　如果某种东西被看到，那只是一个反映，真理只有一个，而如果有很多个的话，那只能够是反映，一旦这个被了解，不是理论上的了解，而是存在性的、透过经验的了解，那么你就解放了：从枷锁和自由两者当中解放出来。

　　当那罗帕成道的时候，有人问他：「你现在达成解放了吗？」那罗帕说：「是和不是两者，'是'是因为我已经不处于枷锁之中，'不是'是因为那个解放也是枷锁的一个反映，因为枷锁的缘故，我才会想到解放。」

　　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它：你是生病的，而你渴望健康，那个渴望健康也是你生病的一部分，如果你真的健康，你将不会渴望健康，你怎么会呢？如果你真的健康，那个渴望要从何而来？有什么需要？如果你真的健康，你从来不会觉得你是健康的，只有生病的人才会觉得他们是健康的，有什么需要呢？你怎么会觉得你是健康的？如果你一生下来就是健康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你能够感觉到你的健康吗？健康存在，但是它不能够被感觉到。唯有透过对照、透过相反的情况，它才能够被感觉到，唯有透过相反的情况，事情才能够被感觉到，如果你是生病的，你能够感觉到健康，而如果你感觉到健康，记住，你仍然是生病的。

　　所以那罗帕说：「是和不是两者，'是'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枷锁，但是解放也随着枷锁而消失，所以才会说'不是'。解放也是枷锁的一部分，现在我超越两者，既不在枷锁里，也不在解放里。」

　　不要使宗教成为一个追求、一个欲望，不要使莫克夏（解放）、涅盘成为一个欲求的目标，它是当没有欲求的时候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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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四章　谭崔免于欲望的方法

1973年3月30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问题：

　　昨天你说，朝向解放或三摩地的动机也是一种紧张和一种阻碍，但或许那不是一个欲望，而是一个热望，是人内在固有的饥渴，不是吗？

　　你必须了解欲望是什么意思，宗教使你对这个很混乱，如果你欲求世俗的东西，他们称它为欲望；如果你欲求另一个世界的东西，他们就以一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这是荒谬的，欲望就是欲望，不管欲望的目标是什么都没有差别，目标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的，或者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灵性的，但是欲望还是保持一样。每一个欲望都是一种枷锁，即使你欲求神，那也是一种枷锁，即使你欲求解放，那也是一种枷锁，除非这个欲求完全去除，否则解放不可能发生，所以，记住，你不能够欲求解放，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矛盾的，你可以变成没有欲望，然后解放才会发生，但那不是你欲望的结果，相反地，它是没有欲望的结果。

　　所以，试着去了解欲望是什么，欲望意味着现在你不好、你不安逸，就在这个片刻，你没有泰然自若地自处，有未来的其它某种东西；如果那个东西被满足了，它将会带那个满足永远都在未来，它从来不会在此时此地，这个头脑对未来的紧张就是欲望，欲望意味着你没有处于现在这个片刻。而所有存在的只是现在这个片刻。你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而未来是不存在的，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它也将永远都不会存在，所有那些存在的都是现在、都是这个片刻。

　　预期某种未来的满足就是欲望，至于那个未来的满足是什么，那并不重要，它可以是神的王国、天堂、涅盘、或任何其它东西，但如果它是在未来，它就是欲望。如果你活在现在，你就不能够欲求，你不可能欲求，这一点要记住。活在现在，你只能够存在，你无法欲求，活在现在，你怎么能够欲求呢？

　　欲望会把你引导到未来，会把你导进幻想和做梦，那就是为什么佛陀那么坚持「没有欲望」，因为唯有在没有欲望当中，你才能够进入真实的存在，有了欲望，你就会进入梦中。未来是一个梦，当你投射到未来，你一定会遭到挫折，你为了未来的梦而摧毁了目前真实的存在，而这个头脑的习惯将会跟着你，它每一天都在被加强，所以当你的未来来临，它将会以现在的形式来临，而你的头脑会再度跑到其它某一个未来，即使你能够达到神，你也不会满足，依你现在的心态，那是不可能的，即使神性呈现出来，你也会走开而跑到未来。

　　你的头脑总是进入未来，这个进入未来的头脑运作就是欲望，欲望与任何客体无关，不管你是欲求性或欲求静心都一样，问题在于欲望本身、问题在于你欲求，它意味着你不在此地，它意味着你不处于真实的片刻当中，而当下这个片刻是进入存在唯一的门。过去和未来都不是门，它们是墙。

　　所以我不能够称任何欲望为灵性的，欲望是世欲的，欲望就是世界，没有所谓灵性的欲望，不可能有，那是头脑的一种诡计、一种欺骗。你不想脱离欲望，所以你改变目标。首先你欲求财富、声望和权利，现在你说你不要欲求，因为这些是世俗的东西，你谴责它们，而那些欲求它们的人都遭到你谴责的眼光；现在你欲求神、欲求神的王国、欲求涅盘、莫克夏（自由）、欲求那永恒的、欲求存在、意识和喜乐、欲求婆罗门，现在你欲求这些，而你觉得很好，你认为你蜕变了，但是你并没有完成任何事，你还是保持一样。

　　你只是在跟你自己在玩把戏，如此一来，你更是一团糟，因为你认为这不是欲求，你还是保持一样。头脑还是保持一样，头脑的运作还是一样，你还是没有在此地，欲望的目标改变了，但是那个追求、那个做梦还是保持，而那个做梦就是欲望——不是那个客体。

　　所以，试着了解我，我说每一个欲望都是世俗的，因为欲望就是世界，所以问题不在于改变，问题不在于改变目标。那是一个突变的问题，那是一个从欲望改变到没有欲望的革命问题。是从欲望改变到没有欲望，而不是从旧的欲望改变到新的欲望、从世俗的欲望改变到彼岸的欲望、从物质的欲望改变到灵性的欲望，不！从欲望改变到没有欲望才是革命！

　　但是要如何从欲望转变到没有欲望？你需要有一些欲望才能够行动，如果需要有一些利益的动机、一些贪婪、或者一些获得，你才能够从欲望转变到没有欲望，那么你就根本没有转变。我说，如果能够没有欲望，你就能够达到永恒的喜乐，那是对的。如果没有欲望，永恒的喜乐将会发生。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没有欲望的话，你将会得到永恒的喜乐，那么你将会使它成为一个欲望的目标，那么，你就完全错过了那个要点。

　　它不是一个预期的结果，它是一个深刻了解之后自然的结果，所以，试着去了解：有欲望就有痛苦，不要认为你已经知道，你不知道，否则你怎么会进入欲望？你还没有觉知到欲望就是痛苦、欲望就是地狱。要觉知，当你欲求某种东西的时候，要觉知，完全警觉地跟着欲望走，然后你就会达到地狱。

　　每一个欲望都会导致痛苦，不论它是否被满足，如果它被满足，它就比较快导致痛苦，如果它没有被满足，那么它需要时间，但是每一个欲望都会导致痛苦，要觉知到整个过程而跟着它走。不必匆忙，因为匆忙完成不了事情，在匆忙当中，灵性的成长是不可能的，要慢慢地走、耐心地走，注意看每一个欲望，然后注意看每一个欲望如何变成到达地狱之门。如果你注意，迟早你将会了解欲求就是地狱，当那个了解发生的时候，就没有欲望，突然间，欲望就消失，而你就处于一种没有欲望的状态。

　　你不能够练习它，这一点要记住。只有欲望能够被练习。你怎么能够练习没有欲望呢？你不能够练习它，你只能够练习欲望，但如果你是警觉的，你将会觉知到：那些欲望导致痛苦，当每一个欲望都导致痛苦，当你深深体验到这个，当它不仅仅是意见和知识，而是一个达成的事实，那么欲求就消失了，它就变得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把你自己引导到痛苦？你一直都是把你自己引导到快乐，你认为你是如此，然而你总是往痛苦走，这种事好几世以来一直都在发生，你总是认为这个或那个是天堂之门，而当你进入，你总是了解到它是地狱，这种事没有任何例外，它一直都是如此。

　　觉知地进入每一个欲望，让每一个欲望引导你到痛苦，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成熟将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将会了解每一个欲望都是痛苦。

　　一旦你了解它，欲望就消失了，不需要做任何事，欲望就这样消失、枯萎，而你就处于一种没有欲望的状态。在没有欲望当中就有涅盘存在，就有完美的和绝对的喜乐存在，你或许可以称它为神，或称它为神的王国，或者看你要怎么称呼它都可以，但是要记清楚，它不是你欲求的一个预期的结果，它是一个没有欲求的自然结果，而没有欲求是不能够练习的。那些在「练习」没有欲望的人，他们是在欺骗他们自己，全世界有很多和尚或弟子，他们都在练习没有欲望。你无法练习没有欲望，负向的东西是不能够练习的。隐藏在练习背后的是欲求，他们在渴望神，渴望内心和平的发生，渴望死后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有喜乐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在欲求，而他们将他们的欲求称作「灵性的欲望」。

　　你可以很容易地欺骗你自己，语言是很容易骗人的，你可以合理化地解释。你把毒药叫做「神的食物」，当你称它为神的食物，它看起来就好像神的食物。语言会催眠你，那是语言的功能之一，但是这个感觉、这个「欲望是痛苦」的了解或体验必须是你自己的。

　　玛丽﹒史蒂文森曾经在那里写过，她去拜访一个朋友，她朋友的女儿是瞎子，玛丽﹒史蒂文森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女孩子会说：「他是丑的，我不喜欢他。」以及「这件衣服的颜色是漂亮的。」等等的事情。因为她是瞎的，所以玛丽﹒史蒂文森就问她：「你怎么感觉某人是丑的，或某种颜色是漂亮的？」那个女孩子说：「是我姐妹告诉我的。」这是知识。

　　佛陀说欲望是痛苦，而你继续重复他的话，这是知识。你在欲求，而你从来没有看到欲望就是痛苦，你只是听佛陀这样的说，这是不行的，你只是在浪费你的生命和机会。你自己的经验才能够改变你，其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你。知识不能够被借用，如果它是借来的，那么它是假的，它看起来像知识，但其实不是。但是为什么你要遵循佛陀或耶稣的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贪婪，我们注意看佛陀的眼睛，它们是那么详和，因此你就产生了欲望，你就开始想说要如何才能够达到它。佛陀非常喜乐，每一个片刻都在狂喜之中。有一个欲望会升起，说要如何成为像佛陀一样，我们欲求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就继续问：佛陀是如何达成这个的？它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如何」创造出很多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佛陀会说：在没有欲望当中，它发生了。他这样说是对的，它是在没有欲望当中发生的，但是当我们听到说它是在没有欲望当中发生的，我们就开始练习「没有欲望」，我们开始离开欲望，而整个努力就是去成为像佛陀一样的一个欲望。

　　佛陀并没有试着去成为像别人一样，他并没有要求要成为一个佛，他只是试着去了解他自己的痛苦，当他了解得越清楚，痛苦就越消失，然后有一天他了解到「欲望是毒」。如果你有欲望，你就成为一个牺牲者，你就不可能快乐，你只能够希望，你只能够希望和失望，然后有更多的希望和更多的失望，这将成为你的循环，当你变得更失望，你就希望更多，因为那是唯一的慰藉，你继续移向未来，因为在现在，你一直都失望，而这个失望的来临是因你的过去。

　　在过去，这个现在是未来，而你希望着它，现在它是失望，然后你就再度为未来抱着希望，而当它变成现在，你就再度失望，然后你就再希望，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失望和更多的希望，有了更多的希望，你就会再有更多的失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善什」（sansar：世界；欲望）之轮就是如此。

　　没有一个佛能够给你他自己的眼睛，而他不能够将眼睛给你是好的，否则你将永远都是一个冒牌货，这样你将永远无法变真实。受苦是好的，因为唯有透过痛苦，你才会变得真实。所以，第一件事是：跟着你的欲望走，好让你能够真正了解它们真正是什么。经验任何隐藏在那里的痛苦，让它显现给你，这才是「苦行」。

　　那罗帕曾经说过，如果你能够警觉，每一个欲望都会引导你到涅盘，它的意义就是如此，因为如果你是警觉的，你就知道每一个欲望都是痛苦，当你找寻了欲望的每一个角落，突然间你就停止了，那个停止就是喜乐的发生，它一直都在那里。那个发生一直都在等待着你，等待着要在「现在」跟你会面，但是你从来不在现在，你总是在做梦。真实的存在维系着你，因为有那真实的，你才能够活生生，因为有那真实的，你才能够存在，但是你一直在不真实里面活动，那不真实的很会催眠一个人。

　　我听过一个犹太人的笑话。两个老朋友在阔别多年之后相见，然后其中一个朋友告诉另外一个：「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看到你了，你的儿子怎么样了，你那个叫做哈利的男孩怎么样了？」另一个说：「我这个儿子，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歌到处都有人在唱，那些懂得诗的人说：迟早他将成为一个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另外一个朋友说：「太棒了！告诉我你的第二个儿子班尼，他怎么样了？」那个朋友说：「我对我的第二个儿子感到很快乐，他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伟大的政治领导者，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着他，我确信，迟早他将成我国的首相。」

　　然后那个朋友说：「我的天啊！你多么幸运！你的第三个儿子易如怎么样啊？」那个父亲变得很伤心，然后说：「易如吗？他还是易如，他是一个裁缝师，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易如，我们全家一定都会挨饿。」但是那个父亲却觉得很悲伤，因为易如只是一个裁缝师，而那个诗人和那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领导者，他们都是梦，易如——裁缝师才是真实的存在。

　　他说：「如果没有易如，我们全家一定都会挨饿。」

　　如果没有这个片刻，你不能够生存，这个片刻才是真实的，但是你从来不会对它感到快乐，你会对你未来的梦——诺贝尔奖候选人或首相——感到快乐，而现在「易如只是一个裁缝师。」你真实的存在是你的基础，你的梦并不是你的基础，它们是假的。要跟现在这个片刻你真实的存在达成和谐，不管它是怎样，你都要去面对它，不要让头脑进入未来，未来是欲望，如果你能够在此时此地，你就是一个佛，如果你不能够在此时此地，那么每一样东西都只是梦。

　　你必须回来，因为梦无法引导你到任何地方，它们只能够引导你到希望和失望，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透过它们而发生，但是要记住我所说的要点：你不能够模仿，你必须经历过受苦，受苦就是途径，它会纯化你，它会使你警觉、使你觉知，你越觉知，你就越不会被欲望所充满，如果你是完全觉知的，「没有欲望」就会发生，静心的意思无他，只是完美的觉知。

第二个问题：

　　请你解释一个人要如何借着尽情的行动而达到灵性上的蜕变，而那些行动是属于愤怒、恨和暴力的。

　　是的，你能够透过愤怒、透过恨、透过暴力而完全蜕变，没有其它方式，因为你存在于暴力、愤怒、贪婪和强烈的情感之中。要从你存在的地方开始，唯有从那里，你才能够开始。我不告诉你要创造出不贪婪来反对你的贪婪，我告诉你要尽情地贪婪，但是要带着一个完全警觉的头脑——暴烈的、生气的，而且要尽情如此，好让你能够彻底受苦，好让你能够感觉到它的整个毒，你必须经历过这个火，没有人能够替你经历，让别人代理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亲自去经验它，你总是认为别人会去做它。

　　基督徒一直认为透过耶稣就能够得救，然而到目前为止，它尚未发生，世界仍然保持一样。自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已经经过了两千年，但是我们还一直希望别人受苦来让我们的达到喜乐，不！每一个人都必须去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到达了目标，你不能够到达，你将必须自己去经历过那个十字架刑，而愤怒的存在、强烈情感的存在、暴力的存在、贪婪的存在、嫉妒的存在，这些就是你的十字架刑。

　　对于这些情感你是怎么做的？社会教你创造出相反的极端。贪婪存在，所以，压抑它，而创造出一个不贪婪的头脑：愤怒存在，所以，压抑它，不要生气，将那个能量推回去，然后微笑，这样做会怎么样呢？愤怒会继续在里面被累积，而你将会继续变得越来越生气，因为有更多更多的能量被累积在里面而变成愤怒——被压抑了。它变成你无意识的储藏库，面对着这个愤怒，你却在微笑，因此那个微笑变成虚假的，因为愤怒在里面敲打，你怎么能够微笑？你能够微笑，但是你的微笑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所以你被一分为二：一个虚假的微笑和一个真实的愤怒，虚假的微笑变成你的人格，而真实的愤怒停留在你的灵魂。你被分裂来反对你自己，然后你就会有经常的争斗。带着虚假的微笑，你无法快乐，其它没有人被欺骗。背后隐藏着真实的愤怒一直想要发出来，这样你是无法快乐的。一个虚假的微笑和一个真实的愤怒，情形就是如此。所有好的都是假的，所有不好的都是真的，你将真实的携带在里面，而将虚假的表现在外面，这是精神分裂的，每一个人都变成精神分裂，不仅精神分裂，而且还经常跟自己在争斗。

　　整个生命和能量都在这个争斗当中浪费掉了、消散掉了，这个争斗是愚蠢的，但是它正在发生，我所建议的是：不要在你的周围创造出任何虚假，虚假的永远无法引导你到真实的，虚假将会把你引导到更多的虚假，不要做那虚假的，要让那真实的完全表达出来。当我这样说，你或许会变得害怕，因为有暴力存在，而你或许想要杀死某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去杀人吗？不！静心冥想它，关起你的房间，允许你的暴力，你可以将它发泄在枕头上、在照片上，或是在任何东西上，而不需要去杀人，因为那将不会有所帮助，那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和连锁反应。

　　将你的敌人或你朋友的名字写在枕头上，记住，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比对我们的敌人更生气，只要将你太太或你先生的照片放在一个枕头上，将你的暴力发泄出来，打枕头、杀枕头，做任何你觉得想做的，不要觉得你是在做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是你想要对真实的目标所做的事，而那样做将会是更愚蠢的。不要认为这是愚蠢的，你就是如此，你是愚蠢的，而你不能够借着只是压抑它而改变它。注意看这个愚蠢，了解你就是如此，让你自己完全表达，将它做出来，如果你能够很真实，你将会首度地了解到隐藏在你里面的是什么愤怒、什么暴力。你是一个火山，而这个火山在任何片刻都会从你爆发出来。

　　在任何情形下，火山都可能爆发，它每天都在爆发，某人杀死某人，而就在一天以前，他跟你一样地正常，没有人曾经怀疑他将成为一个杀人犯。没有人怀疑你，而你有很多想杀人的思想在你的头脑里。你有那个想法，你已经计划了很多次，想要去杀人或自杀的概念已经来到你身上，如果你不是完全白痴，你一定曾经想过。心理学家说一个聪明的人一定在他的一生当中至少想过十次自杀——至少十次！而有一万次，你想要去杀某一个人，你从来没有去做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可能会这样做，那个可能性总是存在。

　　使你的愤怒成为静心当中一个全然的行为，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你会觉得它来自你的整个身体，如果你允许它，那么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在它里面，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会变成暴力的，你的整个身体都会处于一个疯狂的状态，它会变得疯狂，但是你要允许它，不要保留，跟着河流走，在飓风结束之后，你将会首度地感觉到有一个深的中心在你里面；一个微妙的镇静将会发生。当愤怒消失，将不会懊悔，因为你没有对任何人怎么样，你不会有罪恶感，你会如释重担，当愤怒被抛出而变宁静，那个宁静是真实的，不是强迫的。你可以像佛陀一样，以莲花的姿势坐着，或是以一个瑜珈的姿势坐着，你可以强迫你自己，但是你里面的「猴子」继续在跳动，只有身体是静止的，而头脑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疯狂。当你坐下来静心，你就会感觉到什么东西正在发生。在你没有静心的时候，你里面从来没有这么嘈杂，所以，为什么每当你静心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嘈杂发生？头脑为什么会这么飘忽不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思想像云一般地来临？那是因为你的身体是静止的，而透过你身体的静止，你就更能够感觉到头脑的乱蹦乱跳，因为有对照存在。

　　但是强迫的宁静是没有用的，你将不能够成功，而如果你成功，你将会进入昏睡。强迫的宁静如果成功，它就变成昏睡。就睡觉而言，它是好的，否则它是没有用的，唯有当那些郁积的能量完全被释放出来，真正的宁静才会发生。打扰来自那些郁积的能量；那些被强迫的能量试着要迸出来，那就是问题之所在，那就是内在的打扰，当它被释放出来，你就卸下了重担。

　　然后你整个人的每一根纤维都放松了，在那个放松当中，你可以说你是处于一个没有愤怒的状态，这并不是与愤怒相反的，它只是愤怒的「不在」，记住，那真实的永远都是「不在」，而不是相反之物，不是相反之物！它一直都是「不在」——贪婪的不在、性的不在、嫉妒的不在——在那个「不在」当中，你真实的存在就开花了，因为疾病已经消失了，所以，你内在的健康就能够开花，一旦它开始开花，你就不会累积愤怒，你累积愤怒只是因为你失去了你自己。

　　真的，你并不是在对别人生气，你是在你自己里面生气，但是你一直将你的生气投射到别人身上，否则你将会发疯，所以你一直在找借口，事实上，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错过了你自己，你错过了你的命运，那个对你来讲是可能的东西没有发生，所以你才生气；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在你身上，而时间一直在流失；死亡越来越近，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地没有被满足，因为这样、因为你没有达到你潜力所应该达到的地方、因为你还没有变成你能够变成的，因此你才生气、你才暴烈，然后你一直在找借口。

　　你将你的愤怒发泄到这个或那个，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愤怒。如果你认为问题在于愤怒，你的诊断是错误的，那是一个「自我达成」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会暴烈？为什么会破坏？因为他对他自己生气，他对他的人生气——因为他存在，然后他就觉得反对整个世界。

　　佛是宁静的、非暴力的，但那并不是因为他有去练习它，而是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他自己，现在那朵花已经完全开花，所以没有东西可以被释放出来，他已经被满足了，所以他对存在心存感激，现在已经没有抱怨，没有什么东西是错的。当你真的开花，每一样东西都没有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因为这样，所以佛陀看不到难题，一切都是好的！那就是为什么佛陀不是革命家；要成为革命家，你必须能够看到痛苦，你必须能够感觉到整个周围的苦难，你必须能够感觉到人间地狱；要成为革命家，你必须有一个感觉说每一样东西都是错的，唯有如此，你才能成为革命家。佛陀曾经在这块土地上，马哈维亚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但是他们都不是革命家，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就升起了。

　　当一个人很安逸地自处，一切都是好的，他不可能破坏，他只能够创造，他的革命只能够是创造性的革命，然而，你看不到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当某人破坏某物，唯有如此，它才会变成新闻，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看到它。

　　你只是种子，有一个伟大的命运隐藏在里面，但是还没有什么东西被达成，那个潜力被浪费了：种子仍然保持是种子，你觉得愤怒，现在这一代的人比前几代的人更愤怒，因为人们更加觉知到那个可能性，而满足却更少，现在新的一代比年老的一代更加知道什么是可能的，这一代更活生生地知道有很多可能性这个事实，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在发生，也没有什么东西被实现，因此就有更多的挫折。如果你不能够创造，至少你能够破坏，你在你的破坏当中感觉到你的力量。愤怒和暴力是破坏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创造力的不存在。

　　不要反对那些破坏的力量，相反地，要帮助它们发泄，不要压抑它们，让它们从你身上蒸发，然后那些你认为是对立的东西就会消失，当它们蒸发，你就会突然了解到有宁静、爱和慈悲，它们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它们就好像隐藏在石头里面的溪流，你将石头移开，溪流就开始流动，溪流并没有反对石头，它并不是石头的相反之物，它只是石头的不在，当石头不在，就有一个地方被打开，溪流就开始流动。

　　爱在你里面就像一条溪流，而愤怒在你里面就像一块石头，你要将石头移开，但是你继续把它压到里面去、压到更里面。将石头丢开，不需要用它来砸别人。你想要砸别人，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将它丢掉而不要砸到任何人，那就是我所教的：将它丢掉而不要砸到任何人，不需要去砸任何人。如果你能够将这块石头丢掉而不要砸到任何人，每一个人都将会从它得到利益。或许你没有将它丢到别人头上，但是它一直都在那里，而别人会感觉到它。

　　当你生气，不管你怎么压抑它，你的愤怒都被感觉到，每一个人都觉知到有某些疾病已经进入，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你，你变成具有排斥力的，你的态度使你有一个不好的气味。

　　你或许没有觉知到，但是生物化学家说，当某人处于爱之中、或是处于愤怒之中、或是处于性之中，有不同的气味会从身体释放出来，是实际地释放出来，而不是象征性地释放出来。当你在生气，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会从你身上释放出来，当你在爱，那个品质是不同的；在性的热情当中，有一个不同的气味会被释放出来。

　　动物被气味所吸引，因为当雌性的动物准备好，有一种微妙的气味会从好的性腺释放出来，雄性的动物就被吸引。如果没有那个气味，雌性的动物就是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狗在闻来闻去，它们能够闻出性，如果你具有性欲，你也会释放出一种微妙的气味。如果你生气，那么情形也是一样，因为不同的化学物质被释放在血液系统里。或许没有人会有意识地注意到，但是在潜意识里，每一个人都会注意到它。你是一个重担，你是具有排斥力的、具有破坏性的。将这个毒素丢出你的系统。

　　所以要记住：最好是将它释放在真空中，天空很够大，它不会将毒素归还给你，它只会吸收它，而你将可以卸下重担，所以，做每一件事都要很静心地，而且很尽情地，即使是愤怒、即使是暴力、即使是性，做起来也是要很静心地、很尽情地。要设想如何去单独地生气是容易的，此外你也能够静心地、单独创造出一个性的狂欢，经历过那个之后，你将会有一个不同的品质。

　　当你完全单独的时候，关起你的房间，好像你在进行性行为一样地做，让你的整个身体动起来，跳跃、尖叫，做任何你觉得想做的，尽情地做它，忘掉每一件事，忘掉社会的禁忌等等，只要很静心地、单独地进入性行为，将你的所有的性都带到它里面。

　　有别人在的时候，社会总是在的。当有别人在，你很难进入深刻的爱而感觉到好像别人不在，唯有当进入一个非常深的爱、进入一个非常深的亲密，才可能跟你的爱人或是你所爱的在一起，而觉得好像他或她不在。

　　亲密就是意味如此：如果你好像单独地跟你的爱人、或是你所爱的、或是你的配偶在一个房间里，而不害怕有别人，那么你就能够全然地进入性行为，否则别人总是一个抑制因素。别人在看着你：「她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你在做什么？好像动物行为一样？」

　　就在前几天，有一位淑女在这里，她来抱怨她的先生，她说：「我真受不了，每当他爱我，他就开始像动物一样地行动。」当别人在的时候，别人在看着你：「你在做什么？」别人总是在教你说某些事你可以做，某些事你不能做，它会抑制，你不能够尽情地行动。

　　如果爱真的存在，那么你就能够好像你是单独地行动，当两个身体变成一个，它们就有一个单一的韵律，那个「二」就丧失了，而性就能够全然地释放开来，它跟在愤怒当中不一样，愤怒总是五陋的，但性并非总是丑陋的，有时候它可能是最美的——但只是有时候。当那个会合很完美，两个人就变成同一个韵律；当他们的呼吸成为一体，他们的气就流成一个圆圈；当两个人完全消失，两个身体就成为一个整体；当那个负的和正的，或是阳性和阴性不复存在，那么性就可能是最美的事，但情形并非总是如此。

　　如果它不可能，那么当你单独的时候，在静心的心情之下，你可以将你的性行为带到一个狂热的、疯狂的顶点，关起你的房间，静心冥想它，让你的身体活动，就好像你没有在控制它。放掉所有控制！

　　尤其在谭崔方面，性能够非常有帮助，如你们两个人都很深刻地在经验，那么你太太、你先生，或你的朋友能够非常有帮助，让两个人都完全不控制。忘掉文明，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退回到伊甸园里，将那个苹果丢掉，将那个「知识之树」的水果丢掉，成为被逐出伊甸园之前的亚当和夏娃，退回去！就像天真的动物，将你的性欲尽情地表达出来，你将永远不会再相同。

　　有两件事会发生：性意念将会消失，性或许还会存在，但是性意念将会完全消失。当没有性意念，性就是神圣的。当头脑的渴望不存在，当你不去想它，当它变成单纯的涉入、变成全然的行为、变成你整个人的运动，而不只是头脑的运动，那么它就是神圣的。性意念将会首先消失，然后，性或许也会消失，因为一旦你知道了它比较深的核心，你就能够不要性而达到那个核心。

　　但是你还不知道那个较深的核心，所以你怎么能够达成它呢？第一个瞥见（瞥见神性）的来临是透过全然的性，一旦那个被知道，那个途径也能够以其它方式来经历，只要看着一朵花，你就能够处于当你跟你的配偶在高潮当中会合时同样的狂喜，只要看着星星，你就能够进入它。

　　一旦你知道了那个途径，你就知道它在你里面，配偶只是帮助你去知道它，而你帮助你的配偶去知道它。它在你里面！别人只是一个引发、别人只是一个挑战，帮助你去知道那个一直在你里面的东西。

　　这就是那个发生在弟子和师父之间的事，师父能够变成只是你的一个挑战，而将那个一直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显示给你，师父并没有给你任何东西，他无法给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所有能够给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只能够是一样东西。

　　那个不能够给予，而只能够被引起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师父只是引起你、挑战你、帮助你去达到一个你能够成就某种已经在那里的东西的点，一旦你知道了它，你就不需要师父了。

　　性或许会消失，但是性意念会先消失，那么性就变成一个纯洁的、天真的行为，然后性也会消失，那么就达到了无欲，无欲并不是性的相反，它只是性的不在，记住这个差别，这是你所不知道的。

　　古老的宗教一直在谴责愤怒和性，好像它们两者是一样的，或者好像它们两者都属于同一个范畴，它们是不同的！愤怒是破坏性的，而性是创造性的，所有古老的宗教都一直以类似的方式来谴责它们，好像愤怒和性、贪婪和性、嫉妒和性是类似的，它们不是！嫉妒是破坏性的——永远都是！它从来不是创造性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由它产生出来。愤怒永远都是破坏性的，但是性并非如此！

　　性是创造力的泉源，神性使用它来创造。性意念就好像嫉妒、愤怒和贪婪一样，它永远都是破坏性的，性则不然，但是我们不知道纯真的性，我们只知道性意念。

　　一个在看色情画的人，或是一个去看性狂热电影的人，他并不是在追求性，他是在追求性意念。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无法跟他们的太太做爱，除非他们先看一些黄色杂志、书刊、或照片，当他们看了那些照片，他们才会兴奋，真正的太太反而比不上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一张照片、一张裸体照更令人兴奋，那个兴奋并不是在心脏或肠子里，那个兴奋是在头脑里。

　　性被转移到头上就是性意念，去想性就是性意念，而去经历它是不同的一回事，如果你能够去经历它，你就能够超越它，任何完全经历过的东西会引导你超越，所以，不要害怕任何东西，去经历它！去活过它！如果你认为它对别人有破坏性，那么就单独进入它，不要跟别人一起做，如果你认为它是创造性的，那么就找一个伴侣，找一个朋友，变成一对配偶、完全进入它，如果你仍然觉得别人的存在是有抑制性的，那么你可以单独做它。

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成道的人会梦想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某些关于成道者的睡梦品质和性质？

　　不，一个成道的人不会梦想，如果你很喜欢梦想，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成道。注意！做梦是睡觉的一部分，做梦要发生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进入睡觉，对于一般的做梦，你必须进入睡觉，在睡觉当中，你变成无意识，当你变成无意识，梦就能够发生，它们只发生在你的无意识当中。

　　一个成道的人即使在睡觉当中也是有意识的，他不能够变成无意识，即使你给他麻醉剂——氯仿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只能使他的周围进入睡觉，他还是保持意识，他的意识是不能够被打扰的。

　　克里虚纳在《吉踏（Gita）经》里面说：当每一个人都在睡觉的时候，瑜珈行者是醒的，并不是说瑜珈行者晚上不睡觉，他们也会睡觉，但是他们睡觉的品质不同，只有身体在睡，那么，他们的睡觉是美的、是一种休息。

　　你的睡觉并不是休息，它甚至可能是一种努力，早上的时候，你或许会觉得比晚上更精疲力竭，一整个晚上的睡觉，而早上的时候你却觉得更精疲力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真的是一个奇迹！

　　整个晚上都是一个内在的骚扰，你的身体没有在休息，因为头脑还是那么活跃，而头脑的活动一定是身体的努力或运作，因为没有身体，头脑无法行动，头脑的行动意味着相对等的身体活动，所以你的身体整个晚上都在动，而且是活跃的，那就是为什么在早上的时候你觉得更精疲力竭。

　　一个人成道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一件事：现在他是完美地有意识。任何在他的头脑里进行的，他都有觉知到，当你是觉知的，有某些事会完全停止，只要透过觉知，它们就会停止。它就好像这个房间是暗的，然后你将一根蜡烛带进来，那个黑暗将会消失，但每一样东西都不会消失，这些书架将会在这里，而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还会在这里，借着将蜡烛带进来，只有黑暗会消失。

　　当某人成道，他就有内在的光，那个内在的光就是觉知，透过那个觉知，睡觉就消失了，其它不会消失，但是因为睡觉消失，每一样东西的品质就都改变了，如此一来，不论他做什么，他都会处于完美的警觉之中，而那些需要无意识作为必备条件的事就变得不可能。

　　他无法生气，并不是说他决定不生气，而是他无法生气，愤怒唯有当你是无意识的时候才能够存在，现在无意识不存在，所以那个基础就不存在，因此愤怒就不可能。他无法恨，因为恨唯有当你是无意识的时候才能够存在。他变成爱，并不是因为在他那一方面有任何决定，当光存在，当意识存在，爱就会流动，那是自然的。梦变得不可能，因为梦的第一个需要就是无意识，而他不是无意识的。

　　在跟佛陀睡在同一个房间之后，佛陀的弟子阿南达告诉他：「这真的是一项奇迹，这非常奇怪，你睡觉的时候从来不移动。」佛陀整个晚上都维持同一个姿势，他从入睡到醒来一直都保持同一个姿势，他的手一直保持在刚好本来的位置。

　　你或许看过佛陀睡姿的照片，他的姿势被称为「躺下来的姿势」，他会整个晚上都维持在这个相同的姿势，阿南达注意他有好几年的时间，每当他注意看佛陀在睡觉，他一定会整个晚上都保持一样，所以他问：「告诉我，你整个晚上都在做什么？你都保持同一个姿势。」

　　据说佛陀回答：「我只有在我的睡觉当中移动过一次，但那个时候我尚未成佛，就在之前，就在成道发生的几天之前，我在我的睡觉当中移动过，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变得觉知，而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移动？'在我这一方面，我不知道我是无意识地移动，但是在成道之后就不需要了，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能够移动，但是没有需要，因为身体是那么放松。」

　　意识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穿透，但是你不成道也可以整个晚上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你可以练习它，那并不困难，你可以强迫你自己，那么，在几天之内你就可以做到，但问题不在那里，如果你看到一个耶稣在移动，不要认为：「他为什么在移动？」要看情形而定，如果耶稣在睡觉当中移动，他是有意识的；如果他想要移动，他就移动。

　　对我来说，它的发生是完全相反的，在达到觉知之前，我总是整个晚上用同一个姿势睡觉，我记不得曾经移动过，但是在那个时候之后，我整个晚上都在移动，即使一个姿势维持五分钟对我来讲也已经够多了，我必须一再一再地移动，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它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睡觉，所以它要看情形而定，你永远无法从外在来推论任何事情，它永远都只有从内在才可能。

　　对一个成道的人来讲，觉知将永远保持，即使在睡觉当中也是一样，那么做梦就不可能，做梦需要无意识，这是一个要点；它们还需要悬而未决的经验，这是第二个要点。对于一个成道的人来说，他没有悬而未决的经验、没有不完整的经验，每一件事都是完整的。他已经吃了东西，之后他就不会再想那个吃东西。当他觉得饿，他将会再吃，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吃的思想。

　　他已经洗了澡，那么，他就不会想到明天的洗澡，当时候到了，如果他还活着，他将会再洗澡，如果情况允许，它将会发生，但是他不会去想。行为存在，但是他一定不会去想它们。

　　你是怎么在做的呢？你经常在预演，经常在为明天预演，就好像你是一个演员，而你明天要表演，你为什么要预演？当时间来到，你将会在那里。

　　成道的人生活在当下这个片刻，生活在这个行为里，他生活得很尽致，所以它不会不完整，如果某事是不完整的，那么它将会在梦中完成。梦是一个完成，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头脑不能够让任何事情不完整。如果某事是不完整的，就有一个内在的不安，它会想知道如何完成它，那么在梦中你就会去完成它，那么你就轻松了，即使它是在梦中完成，对头脑来讲，它也是一个放松。

　　你在梦什么？你只是在完成你白天无法完成的行为，在白天的时候，你或许会想去吻一个女人，但是你不能够吻，那么你就在你的梦中吻她，那么你的头脑就会觉得放松，紧张就会解除。

　　你的梦只不过是你的不完成，而成道的人是完成的，不论他在做什么，他总是完整地做它，全然地做它、而不会有什么东西悬在那边，所以不需要作任何梦，晚上的做梦将会停止，白天的思想也会停止。

　　并不是他将变得不能够思考，如果需要的话，他也能够思考，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立刻思考，但不需要预演。对你而言，你是先想好，然后回答，但是他的回答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考。这样说也不恰当，因为实际上思考和回答之间没有差距，它是同时的。他强烈地思考，但是没有预演、没有预先思考、没有做梦。他过生活，而如果用思考和做梦，你就错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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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五章　谭崔用光的静心技巧

1973年3月31日于印度孟买

经文：

　　将你的本质想成光线，从一个中心到下一个中心，由脊椎骨上来，因此在你里面升起「活生生」

　　或者在空间当中，将这个感觉成闪电。

　　将宇宙感觉成一个半透明的、永远活着的「在」。

　　人可以以三种方式被考虑——以正常的、不正常的、或超正常的，三种方式被考虑。西方的心理学基本上所顾虑到的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顾虑到那些从正常的层面掉下来的人，是顾虑到那些从正常模式掉下来的人，而东方的心理学、谭崔和瑜珈是从超正常的观点来看人，是顾虑到那些超出正常模式的人。这两者都是不正常的。病态的人是不正常的，因为他不健康，超正常的人也是不正常的，因为他比任何正常人更健康，所不同的在于负向或正向。

　　西方的心理学发展成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容格、阿德勒和其它心理学家，他们都在治疗不正常的人、治疗心理有病的人，因此整个西方对人的态度都变成错误的。弗洛伊德在研究病态的个案，当然，健康的人不会去找他，只有那些心理有病的人才会去找他，他研究他们，而因为那些研究，他就以为他了解人。病态的人并非真正的人，他们是生病的，而任何基于对他们的研究所导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深深地错误而且有害的。它被证明是有害的，因为人被从病态的观点来看。如果头脑选择一个特殊的状态，而那个状态是有病的、是病态的，那么整个对人的观点就变成以疾病为基础，由于这种态度，整个西方的社会都往下掉，因为有病的人变成基础、异常的人变成基础。

　　而如果你只研究那些不正常的人，你就无法设想任何超正常人的可能性，「佛」对弗洛伊德来讲是不可能的、是无法想象的。他一定是虚构的、神话的。佛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弗洛伊德只跟生病的人接触，那些人甚至还达不到「正常」的水准，而任何他所说的关于正常的人，是基于对不正常的人的研究，它就好像一个医生在作研究，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去找它，健康的人不需要去找他，只有不健康的人会去找他。借着研究那么多不健康的人，他在他的头脑里创造出一个「人」的照片，但是那个照片不可能是属于人的，它不可能是，因为人并非只是疾病。如果你将整个对人的观念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上，整个社会都将会受苦。

　　东方的心理学，尤其是谭崔和瑜珈，也有对人的观念，但是那个观念是基于对超正常人的研究，例如佛陀、派坦加利、山卡拉、那卡珠那、卡比儿、那那克等，这些人已经到达人类潜能和可能性的最高峰。最低的没有被考虑进去，只有最高的被考虑进去，如果你考虑最高的，你的头脑就敞开了，你就能够成长，因为如此一来你就知道更高的达成是可能的，如果你考虑最低的，那么就不可能有成长，因为没有挑战，如果你是正常的，你就觉得快乐，你觉得没有异常就够了，你觉得没有在精神病院就够了，你能够觉得很好，但是没有挑战。

　　如果你寻求超正常的，寻求你能够变成的最高可能性，如果已经有人变成那个可能性，如果那个可能性在某人身上变成事实，那么，成长的可能性就打开了，你能够成长，有一个挑战会来到你身上，你不需要满足于你自己，更高的达成是可能的，而他们在呼唤着你，这必须被深入了解，唯有如此，才能够构思谭崔的心理学。不论你现在是怎么样，你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你只是在中间，你能够往下掉，也能够往上升，你的成长尚未结束，你并不是最终的产物，你只是一个通道，某种东西经常在你里面成长。

　　谭崔以这个成长的可能性来构思，谭崔以这个成长的可能性来作为它整个技巧的基础。记住：除非你变成那个你能够变成的，否则你将不会满足，你必须变成你能够变成的，它必须如此！否则你将会感到挫折，你将会觉得没有意义，你将会觉得人生没有目的，你可以继续生活，但是在生活里面将不会有欢乐，你或许会在其它很多事情上面成功，但是你对自己将会失败，这种事一直在发生。某人变得非常富有，每一个人都认为现在他已经成功了，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成功，但是他知道他失败了，财富是有了，但是他失败了。成为一个伟人、一个政客，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成功了，但是他们失败了，这个世界很奇怪，除了你自己的看法之外，你在每一个人的眼光中都是成功的。

　　人们每天来到我这里，他们说他们拥有一切，但是再来要怎么办？他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失败在哪里？就外在的东西而言，他们并没有失败，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个失败？他们内在的潜力还是保持强而有力，他们尚未开花，他们还没有达成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他们是失败者、内在的失败者，而最终来讲，别人所说的都没有意义，你所感觉到的才有意义。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失败者，别人或许会认为你是一个拿破仑，或是一个亚历山大帝，但是那并没有什么差别，相反地，它会使你更沮丧。每一个人都认为你成功，因此你不能够说你不成功，但是你知道你不成功，你无法欺骗你自己；就自我实现而言，你无法欺骗你自己，迟早你将必须问你自己，而且深入详察你自己，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生命被浪费掉了，你已经放弃了一个机会而去搜集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自我实现所提到的是你成长的最高峰，在那里你能够感觉到一个深深的满足，在那里你能够说：「这是我的命运，我就是要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球上的理由。」谭崔所考虑的是自我实现，它所考虑的是如何帮助你更成长，而且，记住：谭崔所考虑的是你，而不是理想，谭崔不考虑理想，它考虑现状的你，以及你能够变成怎样，那个差别是很大的。所有的教导都考虑到理想，他们说要变成像佛陀、变成像耶稣、变成像这个或像那个，他们有理想，而你必须变成像那些理想，谭崔不提供理想给你，你未知的理想隐藏在你里面，它无法由别人给你，你不是要去变成一个佛陀，没有这个需要，一个佛陀就够了，重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存在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从来不重复，重复是无聊。存在一直都是新的，永远都是新的，所以即使佛陀也没有被重复，这么美的一个现象居然没有被重复。

　　为什么呢？即使只有一个佛陀被重复也会产生无聊，有什么用呢？只有独一无二才有意义，复本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你是第一手的，你的命运才会被满足，如果你是第二手的，你就错过了。

　　所以谭崔从来不说要像这个或像那个，它没有理想。谭崔从来不谈理想，因此才有「谭崔」（Tantra）这个名字。谭崔谈论技巧，而从来不谈理想，它谈及你能够变成怎么样，而从来不说「是什么」，它的存在是由于那个「如何」。「谭崔」意味着技巧，「谭崔」这个名词意味着技巧，它所考虑的是你能够变成「如何」，它没有考虑到「什么」，那个「什么」将由你的成长来提供。只要使用技巧，渐渐地，你内在的潜力就会变成事实，那个没有蓝图的可能性就会被打开，当它被打开，你就会了解它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它是什么，除非你变成它，没有人能够预测你会变成什么。

　　所以谭崔只给你技巧，而从来不给你理想，它跟所有的道德教导就是有这个不同，道德教导总是给予理想，即使它们在谈论技巧，那些技巧也都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理想。谭崔不给你理想，你就是理想，你的将来是未知的，而过去的理想不可能有任何帮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重复，如果它重复，那么它就没有意义。

　　禅宗的和尚说：要记住，而且要警觉，如果你在静心当中碰到佛陀，要立刻杀掉他，不要让他站在那里。禅宗的和尚是佛陀的追随者，然而他们说：如果你在静心当中碰到佛陀，要立刻杀掉他，因为佛陀的人格和理想或许会变得太过于具有催眠作用，以致于你或许会忘掉你自己，而如果你忘掉你自己，你就错过了那个途径。佛陀不是理想，你才是理想，你未知的将来才是理想，那个必须被发现。

　　谭崔提供你发现的技巧，那个宝物在你里面。所以要记住这个第二件事：很难相信你就是理想；你很难相信，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谴责你，没有一个人接受你，即使你自己也没有接受你，你一直在谴责你自己，你总是在想要像其它某一个人，而那是假的、危险的。如果你继续这样想，你将会变成一个假冒的东西，而每一样东西都将变成伪造的，你知道「伪造」（phoney）这个字来自那里吗？它来自「电话」（telephone）这个字，在电话使用的早期，那个传声很虚假、很不真实，你可以在电话中听到一个真实的声音和一个「伪造」的声音，那个伪造的声音是机械的，而真实的声音丧失了，这种事发生在电话使用的早期，而「伪造」这个字就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你模仿别人，你将会变成伪造的，你将会不真实，一个机械装置将会围绕着你，而你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声音，将会丧失，所以，不要成为「伪造」的；要成为真实的。

　　谭崔相信你，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少人相信谭崔，因为没有人相信他自己。谭崔相信你，它说：你就是理想，所以，不要模仿任何人。模仿将会在你的周围产生出一个假的人格，你会继续以那个假的人格来行动，而以为那就是你自己，其实它不是，所以第二件要记住的事是：没有固定的理想，你不能够以未来的说法来思考，你只能够以现在来思考，只有你能够在它里面成长的「立即的未来」，而没有「固定的未来」存在；没有固定的未来是好的，否则一定会没有自由，如果有固定的未来，人一定会变成机器人。

　　你没有固定的未来，你有多重可能性，你能够在很多方面成长，但是唯一能够给你最终满足的事就是你成长，而且你的每一个成长都产生进一步的成长。技巧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们是科学的，技巧使你能够免于不必要的游荡、不必要的探索，如果你不知道任何技巧，你将需要花很多时间。你将会达到目标，因为在你里面的生命能量将会移动，除非它来到一个不可能移动的点，否则它将会继续移动到最高的顶峰，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继续一再一再地被生下来。如果一切都由你自己来，你也将会达到，但是你将必须经历非常非常长，那个旅程将会很冗长、很乏味，而且很无聊。

　　跟着一位大师，使用科学技巧，你能够省下很多时间、机会和能量。有时候在几秒钟之内你就能够成长很多，甚至你好几世都无法成长那么多，如果使用一个正确的技巧，你将会有爆炸性的成长，而这些技巧已经被试验过好几百万年，它们不是由一个人所设计出来的，它们是被很多很多追求者所设计出来的，在此只有重要的本质被给予。这一百一十二个技巧涵盖了来自世界各地所有的技巧，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技巧没有被涵盖在这一百一十二个技巧里，它们是整个灵性追求的重要本质，但并非所有技巧都适合每一个人，所以你必须彻底试验，只有某些技巧会对你有帮助，你必须将它们找出来。有两种方式：或是借着你自己的试验，直到你无意中碰到某种能够开始产生作用的东西，然后你就开始成长，然后你就进入它；或是你臣服于某一个老师，而由他找出适合你的技巧，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两个方式。现在我们来谈论技巧。

第一个技巧：

　　将你的本质想成光线，从一个中心到下一个中心，由脊椎骨上来，因此在你里面升起「活生生」。

　　有很多瑜珈的方法以这个为基础，首先了解它是什么，然后再应用。脊椎是你身体和头脑的基础，你的头脑、你的头，是你脊椎的末端部分，整个身体都植根于脊椎之中，如果脊椎是年轻的，你就是年轻的；如果脊椎是老的，你就是老的；如果你能够使你的脊椎保持年轻，你就难变老，每一样东西都依你的脊椎而定，如果你的脊椎是活的，你将会有一个非常明朗的头脑，如果脊椎是迟钝的、死的，你将会有一个迟钝的头脑，整个瑜珈都在以各种方式来尝试使你的脊椎变活、变明朗、变年轻、变新鲜，使它充满光。

　　脊椎有两个末端，开始的那一端是性的中心，而顶端是萨哈斯拉（sahasrar：位于头顶的第七个中心）。脊椎的始端贴于地（贴于尘世），而性是你里面最尘世的东西，你从你脊椎开始的那个中心跟自然接触、跟尘世和物质接触；而你从最后的中心，从第二端、从头上的萨哈斯拉跟神性接触。这是你存在的两极：第一极是性，第二极是萨哈斯拉。英文里面没有萨哈斯拉这个字。这是两极：或者你的生活朝向性，或者你的生活朝向萨哈斯拉；或者你的能量从性中心往下流，流回地球，或者你的能量从萨哈斯拉释放到宇宙。你从萨哈斯拉流进婆罗门、流进绝对的存在，而你从性往下流、流进相对的存在。这是两个流、两个可能性，除非你开始往上流，否则你的痛苦将永远不会结束，你或许会瞥见快乐，但是只有短暂的瞥见，而且是非常幻象的。

　　当能量开始往上流，你将会有更多真实的瞥见（瞥见神性），而一旦它到达萨哈斯拉而从那里释放出来，你将会有绝对的喜乐，那就是涅盘，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瞥见，你就变成喜乐本身，所以，对谭崔或瑜珈而言，整个事情就是要如何透过脊椎、透过脊髓而将能量往上提，如何帮助能量违反地心引力而向上移。性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跟着地心引力走，地球将每一样东西往下拉，你的性能量被地球往下拉。你或许没有听说过，但是航天员有感觉到，当他们脱离地心引力的时候，他们不会感觉到很多性意念，当身体失去了重量，性意念就溶解了、消失了。

　　地球将你生命的能量往下拉，这是自然的，因为生命的能量来自地球，而地球将它拉回去，每一样东西都回到它的来源。如果它以这种方式继续移动，生命的能量将会一再一再地退回去，那么你就在绕圈子，你将会好几世、好几世都一直在绕，除非你像航天员一样地跳出去，否则你将会继续无限地以这种方式在绕，你必须像航天员一样，跳出那个圈子，这样的话，地心引力的模式才会被粉碎，它可以被粉碎！

　　这里所谈论的技巧就是要如何粉碎地心引力的技巧，是能量如何在你里面垂直上升而达到新的中心的技巧、是新的能量如何显示在你里面，使你成为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新人的技巧。当能量从你的萨哈斯拉释放出来、从与性相反的那一极释放出来，你就不再是人了，你就不属于这个地球，你已经变成神性的，那就是我们说克里虚纳是神，或佛陀是神的意思，他们的身体跟你的身体一样，他们的身体会生病，也会死，每一件发生在他们身体的事，都跟发生在你身体的事一样，只有一件发生在你身体的事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体，那就是：能量已经粉碎了地心引力的模式。

　　但是你看不到那个，它是你的眼睛所无法看到的。有时候，当你坐在佛的旁边，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突然间，你会感觉到在你里面有一股能量突然升起，你的能量就开始往上移，唯有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某些事发生了，只是借着跟佛接触，你的能量就开始往上移，朝向萨哈斯拉。佛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即使地球也没有那么强而有力，它无法将你的能量往下拉，那些在耶稣、佛陀、或克里虚纳周围感觉到这个的人称他们为神，他们有一个不同来源的能量，那个能量对人来说，似乎比地球更强。

　　那个模式如何能够被粉碎？这个技巧对于粉碎那个模式非常有用，首先要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第一，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一定会注意到你的性能量跟着想象走。只要透过想象，你的性中心就开始产生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想象的话，它不能够产生作用，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爱上某人它会运作得比较好，因为想象会随着爱而进入，而如果你没有爱，它就非常困难，它将不会产生作用。

　　那就是为什么在古时候找不到「妓男」，只有妓女，如果一个妓男没有爱，那是很难的，他怎么能够只是因为钱而有爱？你可以付钱给一个男人，要他和你性交，但是如果他对你没有想象，他就无法产生作用。女人能够产生作用，因为她们的性是被动的，事实上，她们的产生作用是不需要的，她们能够完全疏离，她们或许根本就不会感觉到任何东西，她们的身体可以只是在那里，就好像尸体一样。跟一个妓女，你并不是在跟一个真正的身体做爱，你只是在跟一具死的尸体做爱。女人能够很容易成为妓女，因为她们的性是被动的。

　　性中心透过想象而产生作用，那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梦中你也能够勃起和射精，这是事实，而梦只是想象。根据观察，每一个男人，如果他身体健康，他在晚上至少会有数次勃起。随着头脑每一次的移动，只要有一丝性的思想，勃起就会产生，你的头脑有很多种能量、很多种能力，而其中一种就是意志，但是你无法将意志用在性上面。对性而言，意志是无能的，如果你试着去爱一个人，你会觉得你变无能，所以，永远不要去尝试，意志从来不跟性一起作用，只有想象会产生作用。想象，然后那个中心就会开始产生作用。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事实呢？因为如果想象帮助能量移动，那么你就能够只是借着想象而使能量往上移或往下移。你无法借着想象来移动你的血液，借着想象，你无法对你的身体做任何其它的事，但是性能量可以借着想象而移动，你可以改变它的方向。

　　这段经文说：「将你的本质想成光线……」将你自己、将你的存在想成光线，「……从一个中心到下一个中心，由脊椎骨上来」，从你的脊椎上来，「因此在你里面升起'活生生'。」瑜珈将你的脊椎骨分成七个中心，第一个是性中心，最后一个是萨哈斯拉，在这两者之间有五个中心。有些系统将它分成九个中心，有些分成三个，有些分成四个，这种划分并不很有意义，你可以作你自己的划分，只要五个中心就够了。第一个是性中心，第二个就在肚脐的后面，第三个就在心的后面，第四个就在你的两个眉毛之间，就在中间，就在额头的中间，第五个——萨哈斯拉，就在你的头顶，这五个就可以了。

　　这段经文说：「把你自己想成」，它意味着想象你自己，闭起你的眼睛想象你自己，就好像你是光，这并非只是想象，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想象，但它也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每一样东西都由光所组成。现在，科学说每一样东西都由电所组成，而谭崔一直都说每一样东西都由光的粒子所组成，你也是由光的粒子所组成，那就是为什么《可兰经》说：神就是光。你就是光！先想象，你只是光线，然后将你的想象移到性中心，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里，感觉光线正在从性中心向上升，就好像性中心变成光的来源，而光线在向上移动，朝向肚脐的中心。划分是需要的，因为你很难将性中心和萨哈斯拉联结在一起，所以小小的划分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你能够联结，那么就不需要划分，你能够从你的性中心以上放弃所有的划分，而那个能量、那个生命力，将会好像光一样地往上升，朝向萨哈斯拉。但是划分将会更有帮助，因为你的头脑比较容易构想较小的片断。

　　所以，只要想象那个能量（只是光线）在上升，从你的性中心上升到你的肚脐，就好像一条光的河流，很快地，你将会感觉到一个温暖在你里面升起，不久，你的肚脐将会变热，你能够感觉到那个热，即使别人也能够感觉到那个热。透过你的想象，性能量将会开始上升，当你觉得现在在肚脐的第二个中心已经变成光的来源，光线从那里出来，而且被搜集在那里，那么，就开始移到心的中心，当光到达心的中心，当光线来临，你的心跳将会改变，你的呼吸将会变深，有一个温暖将会来到你的心，继续往上走。

　　「将你的本质想成光线，从一个中心到下一个中心，由脊椎骨上来，因此在你里面升起'活生生'。」当你感觉到温暖，就在旁边，你会感觉到一个「活生生」，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你身上、一股内在的光在升起。性能量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身体的，另一部分是心灵的，在你的身体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有两个部分，就好像你的身体和头脑，每一样在你里面的东西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的，另一部分是精神的。性能量有两个部分，物质的部分是精液，它无法向上升，没有它的通道，因为这样，所以很多西方的生理学家说谭崔和瑜珈的方法是荒谬的，他们完全否定它们。性能量怎么能够上升呢？没有通道，性能量无法上升，他们是对的，但他们仍然是错的，物质部分的精液无法上升，但那并不是它的全部，事实上，它只是性能量的「体」，而不是性能量，性能量是它「灵」的部分，而那个「灵」的部分能够上升，那个「灵」的部分可以使用脊椎的通道和它的中心，但是那个必须去感觉，而你的感觉已经死了。

　　我记得一个心理治疗家在那里有写到关于一个病人，一个妇女，他告诉她去感觉某些东西，但是那个心理治疗家觉得，任何她所做的，她都没有去感觉，而只是去思考感觉，那是不同的。所以那个治疗家将他的手放在那个妇女的手上面，然后用力压，告诉她闭起她的眼睛，然后叙述她的感觉，她立刻回答：「我感觉到你的手。」但是那个治疗家说：「不，那不是你的感觉，那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推论。我将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中，你说你在感觉我的手，但是你并没有，这是推论。你感觉到什么。」所以她回答说：「我感觉到你的手指。」那个治疗家再度说：「不，这不是感觉。不要推论任何事情，只要闭起你的眼睛，而移到我的手的地方，然后告诉我，你感觉到什么。」然后她说：「喔！我错过了整个事情，我感觉到压力和温暖。」

　　当一只手碰触你，并不是那只手被感觉到，是压力和温暖被感觉到，手只是推论，那是智性，而不是感觉，温暖和压力才是感觉，这么一来，她才是在感觉。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感觉，你必须去发展感觉，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做这些技巧，否则它们将无法产生作用，否则你将只是将它智性化，你将只是认为你在感觉，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那就是为什么人们来到我这里说：「你告诉我们说这个技巧非常重要，但是却没有什么事发生。」他们尝试了，但是他们错过了一个层面——感觉的层面，所以，首先你必须去发展那个层面，你可以尝试一些方法。

　　你可以做一件事：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每天跟随小孩子一个小时，这比跟随一个佛来得好，也来得更令人满足。让小孩子用四肢走，而你也用四肢走，只要跟着小孩用四肢走，你将会首度感觉到有一股新的生命能量来到你身上，你将会再度变成一个小孩子；注意看那个小孩子，只要跟随着他，他会去到每一个角落，他会摸每一样东西，不仅是摸，他还会尝每样东西、闻每一样东西，只要跟随，而且做任何他所做的。

　　你以前也曾经是小孩子，你也做过这些事，小孩子是在感觉，他不会智性化，他不会思考，他感觉到一股气味，所以他就移到那个传来气味的地方，他看到一个苹果，他就尝它。只要像小孩子一样地尝。当他在吃苹果的时候，注意看着他，他完全专注在它上面，整个世界都被忘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苹果存在，甚至那个苹果也不存在，小孩子也不存在，只有那个吃（存在）。只要跟随一个小孩子一小时，那个小时将会使你觉得非常充实，你将会再度变成一个小孩子。

　　你的防卫机构将会抛弃，你的铁甲将会抛弃，而你将会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地看这个世界——从感觉的层面来看这个世界。当你觉得现在你能够感觉（而不是思考），你将会去享受那个地毯的织地，你将会感觉到那个压力和温暖。只要借着天真地跟随一个小孩子。成人可以从小孩子那里学到很多，迟早你真正的天真将会迸出来。你曾经是小孩子，你知道成为一个小孩子意味着什么，你只是忘记。

　　感觉的中心必须开始产生作用，唯有如此，那些技巧才能够有所帮助，否则你将会继续想象能量在上升，但是将不会有感觉，而如果没有感觉，想象是无能的、是没有用的，只有有感觉的想象才能够给你一个结果。你可以做很多其它的事，而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去做它们，当你进入睡觉，只要感觉你的床、感觉你的枕头、感觉它的冷、只要对它敞开，用枕头来玩。闭起你的双眼，仔细听空气调节器、交通、时钟、或任何东西的噪音，只要听，不要给它名字，什么都不要说，不要使用头脑，只要活在那个感觉里。早上的时候，在醒来的第一个片刻，当你觉得睡意已经消失，不要开始思考。有几个片刻，你能够再度成为一个小孩子——天真、新鲜。不要开始思考，不要想你将要做什么、不要想你几点要上班，或是要赶什么火车。不要开始思考，你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些无聊事，只要等待，有几个片刻，只要听那些噪音，一只小鸟在唱歌、或是风在吹动树木、或是一个小孩子在哭、或是送牛奶的人来了，而他正在发出声音，或是那些牛奶被倒出来，对于任何发生的事，你都要去感觉它，对它敏感、对它敞开，让它对你发生，那么你的敏感度将会成长。

　　当淋浴的时候，全身到处都感觉它——每一滴水都碰触着你，感觉那个碰触、那个冷、那个温暖！每当有机会的时候，就尝试这个，不论在什么地方，有机会的时候，就尝试这个，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当你只是在呼吸，感觉那个呼吸，感觉它内在的活动和气的呼出，只要去感觉它！只要感觉你自己的身体！你都没有在感觉它。

　　我们非常害怕我们自己的身体，没有人以一种爱的方式来碰触他自己的身体。你曾经将任何爱给予你自己的身体吗？整个文明都害怕任何人碰触到他自己，因为从孩提时代开始，身体的碰触就一直在被拒绝。以一种爱的方式来抚摸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在手淫，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以一种爱的方式来抚摸你自己，你的身体将会变成迟钝的、死的，它已经变成如此。用你的手掌抚摸你的眼睛，感觉那个抚摸，你的眼睛将会立刻觉得新鲜和活生生的，感觉你身体的每一部分、感觉你爱人的身体、按摩是好的，两个朋友可以互相按摩，互相感觉对方的身体，这样你将会变得更敏感。

　　创造出敏感和感觉，那么你将会很容易就能够做这些技巧，然后你将会感觉到「活生生」在你里面升起，不要将这股能量留在任何地方，让它走到萨哈斯拉。记住，每当你做这个实验，不要让能量停留在中途，你必须去完成它，小心不要让别人来打扰你，如果你让这个能量停留在中途的某一个地方，它可能会有害，它必须被释放出来，所以要将它带到头顶，感觉好像你的头变成一个开口。

　　在印度，我们把萨哈斯拉画成好像一朵莲花——一朵千瓣莲花，萨哈斯拉意味着千瓣的——一个千瓣的开口。只要构想一朵张开的、有一千个花瓣的莲花，这个光的能量从每一个花瓣进入宇宙，这也是一种爱的行为，不是跟自然的爱，而是跟「那最终的」的爱，这也是一种「性高潮」。

　　有两种性高潮：一种是性（sex）的性高潮，另一种是灵性的性高潮。性的性高潮来自最低的中心，而灵性的性高潮来自最高的中心。从最高的，你会碰到最高的，而从最低的，你会碰到最低的，即使当真正在性行为里，你也可以做这个练习。将能量往上提，然后性行为就变成谭崔的实践、变成静心。

　　但是不要将能量留在身体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中心，某一个人或许会来，而你将会有一些事要做，或是有人会打电话来，而你必须停止，所以，必须在没有人打扰你的时候做，不要将能量留在任何中心，否则你留下能量的那个中心将会变成一个创伤，而你或许会创造出很多心理疾病。所以，要小心，否则就不要做这个，这个方法需要绝对的私有性和不受打扰，而且它必须做得很完整。能量必须来到头顶，而且必须从那里释放出去。

　　你将会有各种不同的经验，当你感觉到能量开始从性中心往上走，在性中心将会有勃起或激动的感觉。有很多很多人非常害怕、非常恐惧地来到我这里，他们说，每当他们开始静心，每当他们开始深入，就会有勃起，他们怀疑：「这是什么？」他们害怕，因为他们为认为在静心当中性不应该存在，但是你不知道生命如何在产生作用，它是一个好的迹象，它显示出能量活生生地存在，现在它需要移动，所以不要害怕，而且不要认为有什么不对劲，那是一个好的迹象，当你开始静心，性中心将会变得更敏感、更活生生、更兴奋。在开始的时候，那个兴奋将会跟任何性的兴奋一样，但那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当你的静心变得更深，你就会觉得能量往上流，当能量往上流，性中心就会变宁静，而比较不兴奋。

　　当能量真的流到萨哈斯拉，在性中心将不会有激动的感觉，它将会完全静止和宁静，它将会变得完全冷却，而温暖将会来到头上，这是身体的现象。当性中心兴奋的时候，它就会变热，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热，那是身体的现象，当能量移出，性中心将会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而那个热将会跑到头上。

　　你将会感到晕眩，当能量来到头上，你将会感到晕眩，有时候你甚至会感到反胃，因为能量第一次来到头上，而你的头并不熟悉它，它必须去适应，所以不要害怕，有时候你或许立刻会变得无意识，但是不要害怕，这种事会发生。如果有很多能量突然跑到头上，而在那里爆炸，你或许会变得无意识，但是那个无意识不会维持超过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之内，那个能量就会自动退回来，或是被释放出去，你无法维持那样超过一个小时，我说一个小时，但是事实上它刚好是四十八分钟，它不可能比那个更长。在好几百万年的试验里，它从来不会那样，所以不必害怕，如果你变得无意识，那也没有问题，在那个无意识之后，你将会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你处于从来没有的睡觉当中，处于最深的睡觉当中（之后所感觉到的新鲜）。

　　瑜珈用一个特别的名字来称呼它——「瑜珈谭德拉」（Yogatandra）：瑜珈的睡觉。它非常深，你进入你最深的中心，但是不要害怕。如果你的头变热，那是一个好的迹象，将那个能量释放出去。感觉你的头好像一朵莲花在张开，好像能量被释放到宇宙里面。当能量被释放出来，你将会感觉到有一个「冷」来到你身上，你从来没有感觉过在这个「热」之后所出现的「冷」。这个技巧必须做得很完整，一定不可以做得不完整。

第二个技巧：

　　或者在空间当中，将这个感觉成闪电。

　　这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方法，只有些微的不同：「或者在空间当中，将这个感觉成闪电。」在一个中心和另一个中心之间，当光线来临，你能够感觉到它像闪电——只是一个光的跳跃。对某些人来讲，第二技巧可能会比较适合，而对其他人来讲，第一个技巧可能比较适合，那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修正，有些人无法渐进地想象事情，而有些人无法跳跃式地想象。如果你能够渐进地思考和想象，那么第一个方法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尝试第一个方法，而你觉得光线从第一个中心直接跳到第二个中心，那么你就不要做第一个方法，对你来讲，第二个方法比较好。「将这个感觉成闪电」，就像光的火花从一个中心跳到下一个中心。第二个是更真实的，因为事实上光是跳跃式的，而不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成长，光是一种跳跃。

　　注意看电灯，你认为它继续保持不变，但那是幻象的，事实上有间隙，但那个间隙很小，所以你无法查觉它们。电是跳跃着来的，一个跳跃之后有一个黑暗的间隙，然后又有另一个跳跃，之后又有一个黑暗的间隙，但是你从来不会感觉那个间隙，因为那个跳跃非常快，否则每一个片刻都有黑暗。又一个跳跃，光来临，然后又再度变黑暗，光是用跳的，它从来不用走的。那些能够想象跳跃的人，第二个修正的技巧是最好的。

　　「或者在空间当中，将这个感觉成闪电。」只要去尝试它，如果你觉得光线渐渐来临是好的，那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不好，如果你觉得光线是跳跃式的，那么就忘掉光线，把这个想成天空中的、云层中的闪电，从一个地方跳跃到另一个地方。

　　对女人而言，第一个技巧将会比较容易，对男人而言则是第二个。女性的头脑比较容易构想渐进的方式，而男性的头脑比较容易跳跃，男性的头脑是「跳动的」，它从一样东西跳到另一样东西，在男性的头脑里有一个微妙的不安定，而女性的头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跳动的，那就是为什么女性和男性的逻辑非常不同。男人继续从一样东西跳到另一样东西。对女人而言，这是无法想象的，对她们来讲，必须要有成长——渐进的成长，但是你要选择，尝试这两种技巧，然后选择看看你觉得那一个比较好。

　　关于这个方法还需要注意两三件事：用闪电的话，你或许会觉得那个「热」似乎无法忍受，如果你感觉那样，那么就不要去尝试它，闪电能够给你很多热，如果你感觉到这样，如果你觉得它是不能忍受的，那么就不要尝试这个，那么就用第一个方法，如果你用第一个方法觉得很舒服，那就好，否则的话，不舒服就不要去尝试它。有时候那个爆发可能更大，而你或许会变得害怕，一旦害怕，你就永远不能够再做了，如果你再做，恐惧就会再度进入。

　　所以一个人必须小心，一定不要变得害怕任何东西，如果你觉得恐惧将会来临，而且它对你来讲太强了，那么就不要去尝试它，那么第一个用光线的方法是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即使用光线的话也会有太多的热来到你身上，那么就把那个光线想成凉的，将它们想成凉的，那么，不去感觉温暖，你将会感觉每一样东西都是冷的，这样做也会有效，所以，你可以决定尝试，然后决定。记住：用这个方法，或是用别的方法，如果你觉得非常不舒服或不能忍受，那么就不要做它，还有其它方法，这个方法或许不适合你，有了内在不必要的打扰，你将会创造出比你能够解决的更多的难题。

　　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印度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瑜珈，我们称之为「沙加瑜珈」（sahajyoga），「沙加」的意思是自发性的、容易的、自然的。永远都要记住「沙加」，如果你觉得任何技巧自发性地来到你身上，如果你觉得对它更有亲和力，如果你觉得用它很好——更健康、更活、更放松，那么，那是适合你的方法，跟着它走，你可以信任它，不要创造出不必要的难题，内在的运作过程非常复杂，如果你做某一件事，而那件事对你来讲太强了，你或许会破坏很多事情，所以最好跟着那些你感觉和谐的事走。

　　第三个技巧：

　　将宇宙感觉成一个半透明的、永远活着的「在」。

　　这也是与光有关的：「将宇宙感觉成一个半透明的、永远活着的'在'。」如果你服用任何药物，比方说LSD（迷幻药），或是某种这一类的东西，整个在你周围的世界都变成一个彩色光的现象，那是半透明的、活生生的，这不是因为LSD的缘故，世界就是这样，只是你的眼光变得迟钝而没有生趣。并不是LSD在你周围创造出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世界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对，它是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是一个彩色的神秘和半透明的光，但是你的眼睛已经变得迟钝而没有生趣，那就是为什么你从来不能够以这样的多彩多姿来感觉它。

　　LSD只是清除你的眼睛，它并非使世界变得多彩多姿，它只是帮助你的无趣产生化学作用，然后整个世界就会在你的面前迸出来，它是一件新鲜事，即使一张普通的椅子也变成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本来只是地板上的一双鞋子也会蒙上新的色彩、新的青春。平常的交通噪音变成音乐的。你一直都在看，但从来没有注意看的树木被重新生出来，虽然你一直都在经过它们，而你知道你看过它们；每一片树叶都变成一个奇迹。

　　真实的存在就是如此。LSD只是摧毁你的无趣和你的不敏感，而使你以一个人应该真正看世界的方式来看世界，但是LSD只能给你一个短暂的瞥见，如果你依靠它，迟早甚至LSD都无法去除你的没有生趣，那么你就需要更高的剂量，然后更高的剂量也无法对你产生作用，事实上，如果你在使用LSD或其它药物之后离开它们，世界将会变得比以前更没有生趣，而你将会变得更不敏感。

　　到了最后，LSD将会使你变得麻木，因为，使用它，你并没有在成长，如果你成长，那么它是一个不同的过程，那么你就变得更敏感，当你变得更敏感，世界就会变得不同，如此一来，你就能够感觉到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的东西，因为你以前没有那么敏感。

　　这个技巧以内在的敏感为基础，首先你要在敏感度上成长。只要关起你的门，使房间变暗，然后点一支小蜡烛，以一种非常具有爱心的态度坐在蜡烛的旁边，以一种祈祷的（宁静的）态度更好。只要向蜡烛祈祷：「将你自己显示给我。」洗个澡，将冷水泼在你的眼睛上，然后以一种非常祈祷的心情坐在蜡烛的前面，注意看着它，忘掉每一样东西，只要注视着那支小蜡烛——那个火焰和那支蜡烛，继续注视着它，五分钟之后，你将会感觉到蜡烛里面有很多东西在改变，记住，并不是蜡烛里面的改变，是你的眼睛在改变。

　　带着一个爱的态度，将整个世界都摒除在外，带着完全的专心，带着一颗感觉的心，只要继续看着那支蜡烛和那个火焰，那么你将会在火焰的周围发现新的颜色，发现你从来不知道它有存在的新色度。它们是存在的，整个彩虹都存在，不论光在什么地方，彩虹就在那里，因为光是所有的颜色。你需要一个微妙的敏感度，只要去感觉它，而且继续注视着它，即使开始流眼泪，你也要继续注视着它，那些眼泪将会帮助你的眼睛变得更新鲜。

　　有时候你或许会觉得那个火焰、那支蜡烛变得很神秘，它并不是你带来的那支平凡的蜡烛，它戴上了一个新的魅力，一个微妙的神性进入了它，继续做这个，你也可以用很多其它的东西来做这个。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五、六个人用石头在作实验，我告诉过他们要如何去实验，然后他们来向我报告，他们在一条寂寞的河流岸边用石头在做实验。他们试着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脸去感觉它们，用舌头舔石头、闻石头，尽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感觉那个石头，感觉那个他们在岸边找到的平凡的石头。

　　他们每一个人都用一个石头以这种方式尝试了一整个小时，然后我的朋友说：有奇迹出现。每一个人都说：「我能不能拥有这块石头？我已经爱上了它！」一块平凡的石头！如果你跟它有一个同感的关系，你将会爱上它，而如果你没有那个敏感度，那么，即使跟一个非常漂亮的人在一起，你也是跟一个石头在一起，你也是无法坠入爱河。

　　敏感度必须成长，你的每一个感官必须变得更活生生，然后你就能够用这个技巧来试验。「将宇宙感觉成一个半透明的、永远活着的'在'。」光到处都在，光以很多很多形状、形式到处都在发生，注意看着它！光到处都存在，因为整个现象都以光作为基础。注意看一片叶子、一朵花、或是一块石头，迟早你将会感觉到光线从它出来，只要耐心等待，不要急，因为你一急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会显示出来，在匆忙之中，你是麻木的，对每一样东西都要静静地等待，你将会发现一个新的现象，那个现像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对它不够警觉，所以你没有觉知到它。

　　「将宇宙感觉成一个半透明的、永远活着的'在'。」当你感觉那个永远都活着的存在的'在'，你的头脑将会变得完全宁静，你将会只是它里面的一部分，只是伟大的交响乐里面的一个音符，没有负荷、没有紧张，那个水滴已经掉进了大海，但是刚开始的时候需要很大想象力，而如果你也尝试用其它的敏感训练，它将会有所帮助。

　　你可以尝试很多方式，只要把别人的手放在你的手中闭起你的眼睛，感觉别人里面的生命，感觉它，让它移向你。感觉你自己的生命，让它移向别人。坐在一棵树的旁边，碰触它的树皮，闭起你的眼睛，感觉那个生命在树里面上升，你将会立刻改变。

　　我听说过一个实验，一个医生用人作实验，看看他们的感觉是不是会改变他们的生物化学，后来他报告说感觉会立刻改变他们体内的生化作用。他用十二个人作实验，在实验之前，他搜集他们的尿液，那些尿液是一般性的、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被放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其中一个给他看恐怖片，看愤怒、暴力、残酷的电影，那只是一个影片，让他看恐怖片三十分钟，当然，他的感情随着恐怖片而改变，他感觉到压力。另外一个人，让他看一个很高兴的影片，他觉得很快乐，以此试验了十二个人，然后再作他们的尿液采样，根据尿液分析显示，如此一来，每一个人的尿液都不同了，体内的化学物质已经改变了，那个感觉到恐怖的人生病了，而那个感觉到希望、快乐、高兴的人是健康的，他的尿液是不同的，体内化学物质是不同的。

　　你并没有觉知到你在对你自己做什么，当你去看一部谋杀的电影，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改变你身体的化学，如果你读一本侦探小说，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杀害你自己，你会变得兴奋，你会变得害怕，有一个紧张会来到你身上，你就是这样在享受侦探小说，你变得越紧张，你就越享受；故事越悬疑，你就越兴奋——你在改变你身体的化学。

　　所有这些技巧也是在改变你身体的化学，如果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生命和光，那么你是在改变你身体的化学，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当你身体的化学改变，你可以再注意看世界，它将会看起来更活生生，你身体的化学将会再度改变，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连锁反应。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做三个月，你将会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因为如此一来你将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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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奥秘(奥秘之书)

第十六章　种子的潜力

1973年4月1日于印度孟买

第一个问题：

　　昨天晚上你说克里虚纳、基督、佛陀，他们是人类可能性和成长的最高点，然后你说：瑜珈和谭崔的心理学不给人理想，而按照谭崔来说，有一个理想是错的，参考这些说法，请你解释一个启发和一个理想之间的不同。请你告诉我们，在一个追求者的人生里，启发有什么重要性？请你告诉我们，是否即使在一个静心者的追求之道上被一个伟人所启发也是一项错误？

　　佛陀、克里虚纳、或基督，他们不是你的理想，你不要跟随他们，如果你跟随他们，你将会错过他们，而你自己的佛性将永远不会被达成。佛陀不是理想，佛性才是理想；耶稣不是理想，基督本性才是理想。佛性跟佛陀是不一样的；基督本性跟耶稣也是不一样的，耶稣只是很多基督里面的一个，你可以变成一个基督（神），但是你永远无法变成一个耶稣；你可以变成一个佛，但是你永远无法变成乔达摩。乔达摩（佛陀的名字）变成一个佛，你也能够变成一个佛。佛性是一种品质！它是一种经验！当然，当乔达摩变成一个佛，乔达摩有它本身的个体性，你有你本身的个体性，当你变成一个佛，这两个佛将会不一样，最内在的经验将会一样，但是那个表达将会不同——绝对不同，不可能比较，只有在最内在的核心，你们才会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最内在的核心没有个体性，个体性只是在周围。当你进入越深，个体性就越消失。在最内在的核心，你就好像没有人；在最内在的核心，你只是一个深深的空、一个无物——一个「尚雅」（空）、一个零。因为这个空无，所以没有不同，因为两个无物不可能不同，但是两个东西一定是不同的。两个「什么东西」一定不会相同，而两个「无物」一定不会不同。当一个人变成完全空无，变成一个零点，那就跟在耶稣里面的、在克里虚纳里面的、在佛陀里面的类似。当你达到那最终的，你就达到了这个「尚雅」——这个空无。

　　但是你的人格、你对狂喜的表达一定会不同，米拉（Meeera）会跳舞，而佛陀永远不可能跳舞，不可能去想象佛陀会跳舞，它看起来是荒谬的，但是米拉像佛陀一样坐在菩提树下看起来也是荒谬的，她将会失去每一样东西，她将根本不是一个米拉，她将是一个模仿，真正的米拉只能够被想成在狂喜之中，在她自己爱的疯狂当中跳舞，那是她的表现，但最内在的核心是一样的。在跳舞的米拉里面，和在静静地坐着、就好像一个雕像的佛陀里面，那个最内在的核心是一样的，但周围是不一样的，跳舞和静静地坐着只是在周围的部分。如果你进入米拉里面，当你进入越深，跳舞将会停止，米拉将会停止。如果你深入佛陀里面，静坐将会停止，个人化的佛陀将会停止。

　　你能够变成一个佛，但是你永远无法变成一个乔达摩佛，事情就是这样。不要使他们成为你的理想，否则你将会开始模仿他们，而如果你模仿，你能做什么呢？你能够从外在压迫一些东西，但那将是一个造假的现象，你将会变成假的，只是画上去的，你将会看起来像佛陀，比佛陀更像。你可以看起来像，但那只是一个外表，在深处你还是保持一样，这将会产生二分性、产生冲突、产生内在的痛苦，你将会处于受苦之中。

　　唯有当你是真正的你自己，你才能够处于喜乐之中，当你扮演别人的时候，你永远无法感觉到任何快乐，所以要记住谭崔的讯息：你就是理想。不要模仿别人，要去发现你自己。注意看一个佛，你不需要模仿他，当你注意看一个佛，有一个可能性会在你里面深深地打击着你，某些彼岸的事可以发生，佛只是一个象征说某些事已经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而如果它能够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它就能够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然后整个人类的可能性就被显示出来了。

　　在耶稣里面、在米拉里面、在柴坦雅（Chaitanya）里面，有一个可能性被显示出来、未来被显示出来，你不需要维持现状，比现状更进一步是可能的，所以，佛只是一个未来的象征，不要模仿他，相反地，要让他的生命、他的存在，以及那个发生的现象变成你里面一个新的饥渴，就是这样。一定不要满足于你自己的现状，让佛变成你里面的一个不满足、一个想去超越的饥渴、一个进入未知领域的饥渴。当你到达你自己存在的顶峰，你将会知道在菩提树下的佛发生了什么、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发生了什么、或是当米拉在街上跳舞的时候，她发生了什么。你将会知道，但是你的表达将会是你自己的。你将不会成为米拉、佛陀、或耶稣，你将会成为你自己，你以前从来没有成为你自己。你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不能说什么，你是不能够预测的，没有人能够说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说你将会怎么表达，你将会唱歌、跳舞、画画、或保持宁静，如果能够预测说你将会像这样或像那样，那么你就变成一个机械。

　　只有对机械装置才能够预测，人类的意识是不能够预测的，那是它的自由，所以当谭崔说：不要跟着理想走，它不是意味着要否定佛陀，不，它不是一个否定，事实上，它意味着要如何找到你自己的佛性。跟着别人走，你将会错过它，按照你自己的途径，你就能够得到它、你就能够达成它。

　　有一个人来找布克由（Bokuyu）禅师。布克由的师父是一个非常有名、众所皆知、非常伟大的人，所以有人问：「你真的是跟着你师父走吗？」布克由说：「是的，我是跟着他走。」但是那个发问的人觉得不对劲，因为全国都知道，布克由根本没有跟着他的师父走，所以那个人说：「你想骗我吗？每一个人都知道，而你也知道，你根本没有跟着你的师父走，而你却说你跟着他走，这是什么意思？」布克由说：「我是跟着我师父走，因为我师父从来不跟他师父走，这就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他是他自己！」跟随佛陀、跟随耶稣，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真正跟着他们走，你也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佛陀从来不模仿任何人，而唯有在他完全停止模仿的时候，他才达到了成道。当他变成他自己，当他离开所有途径和所有教导，以及所有教条，他才能够达成。如果你学他，你就不要学他，这并不是似是而非的，它只是看起来如此。如果你以一个死的常规来跟着他走，如果你模仿他，那么你就不是在仿效他，他从来不模仿任何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变成高峰。了解他，但是不要模仿他，那么，有一个微妙的模仿将会发生，但那是内在的，那不是一个模仿。

　　在尼采伟大的作品《查拉图斯特如是说》里面，查拉图斯特（Zarathustra）给他弟子最后的讯息是：「留意我，我已经将所有要告诉你们的东西都告诉你们，现在，留意我，不要模仿我，把我忘掉，离开我，然后走开。」

　　这是所有伟大上师最后的讯息，没有一个伟大的上师想要使你成为一个傀儡，因为这样做的话，他是在杀你，这样做的话，他就成为一个谋杀者，他将会帮助你成为你自己，而如果你在跟你师父的亲密和沟通当中无法成为你自己，那么你在那里才能够成为你自己。

　　大师意味着给你一个机会去成为你自己。只有渺小的头脑、狭窄的头脑，他们假装要成为大师，但他们不是大师，只有他们会试着去强加他们自己在你身上。伟大的大师将会帮助你在你自己的途径上成长，伟大的大师将会创造出很多障碍，使你不要成为一个模仿的牺牲者，他们会创造出每一个必要的障碍！他们不会允许它，因为你的倾向是去模仿。那是容易的，模仿是容易的；成为真实的很费力，当你模仿，你并不觉得你对它有责任：大师要负责。没有一个伟大的大师会允许任何人模仿，他会创造很多阻碍让你不能够模仿他，他会借着各种方法把你丢回你自己。

　　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的圣人在庆祝他师父的成道日，有很多追随者来参加，他们说：「怎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是你的师父，我们从来不知道你属于这个人。」那个老人已经死了。他们说：「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你在庆祝你师父的成道日，这个人是你师父吗？怎么说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跟他在一起。」

　　那个圣人回答：「我曾经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拒绝了，他拒绝成为我的师父，因为他的拒绝，我才能够成为我自己，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他的拒绝。我是他的弟子，他本来可以接受我，那么我就将所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但是他拒绝了，而他是最后一个人，已经没有得比较了，当他拒绝，我不能够再去找任何其它人，因为他是唯一的庇护所，如果他拒绝，那么再去到任何地方也没什么意义了、也没什么目的了，从此我不再找任何人，他是最后一个。如果他接受了我，我一定会忘掉我自己，但是他拒绝了，而且他拒绝得很粗鲁，那个拒绝变成一个震惊和一个挑战，使我决定从此不再找任何人，如果这个人拒绝，那么就没有一个值得我去找的了，然后我就靠自己下功夫，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渐渐了解他为什么拒绝。他将我丢回我自己，唯有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接受了我，否则他为什么要拒绝？」

　　这个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意识较深的动能是这样在运作的。大师是神秘的，你无法判断他们，除非整个事情发生。否则你无法确定他们在做什么，只有在事后你才能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目前那是不可能的，你无法在中途判断正在发生什么，你无法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模仿是不被允许的。

　　启发是另外一回事，透过启发，你就开始了那个旅程，不是开始任何模仿的努力，而是你进入你自己的途径。启发只是一个挑战。有一个饥渴升起，然后你就开始行动。

　　谭崔说：要被启发，但是不要变成模仿者，永远记住，你是你自己的目标，没有人能够成为你的目标，除非你达到了你能够说：「我已经达成了我的命运，现在我已经满足了。」的那个点，否则不要停止，继续超越、继续不满足、继续行动，如果你没有勾画出任何理想，那么你就能够被每一个人所充实。当你执着于一个理想，你就变成封闭的。如果你执着于佛陀，那么耶稣就不适合你，你执着于一个理想，你试着去模仿他，那么所有相反的、所有不同的东西在你的头脑里都是敌对的。

　　那就是为什么追随者总是其它追随者的敌人，他们在世界上创造出敌意。

　　如果你不是一个模仿者，那么你可以尝试很多河流和很多口井的水，而如果它们尝起来味道不同，那也没有问题，那是很美的，你会被它所充实，那么你就对马哈维亚、基督、查拉图斯特、以及每一个人敞开，他们都启发你朝向你自己。他们不是理想，但他们都帮助你成为你自己，他们不是指向他们自己，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指向你，他们都指向一个目标，而那个目标就是你。

　　罗拉赫胥黎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你不是目标》。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所有这些——佛陀、马哈维亚、克里虚纳、基督等的目标，他们都指向你，你就是标的、你就是目标。生命透过你在尝试、在奋斗，要去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峰，你对它要感到高兴！对它要觉得感激！生命试着要透过你来达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而那个目标只能透过你而达成，其它没有人能够达成它，你是为它而存在的，你的命运就是为了它，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模仿别人，但那并非意味着不灵悟，事实上，如果你不模仿任何人，你就能够很容易灵悟，如果你模仿别人，你就变得很死板，你将不会灵悟。灵悟是一个敞开，而模仿是封闭的。

第二个问题：

　　你说西方的心理学以弗洛伊德的病态心理学观念为基础，而东方的心理学以超正常的作为基础来衡量一个人，但是在现代的世界里，当我环顾四周，我看到大多数人都适合弗洛伊德病态心理学的范畴，一百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适合超正常的范畴，再说，事实上只有少数人符合社会「正常」的理想。在现今的世界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态，而你认为「正常」的定义是什么？

　　有很多事必须加以了解。它并非如此，并非很少人达到他们的顶峰，有很多人达成，但是你没有眼光去看到他们，每当你环顾四周，你只看到那些你能够看到的，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些你不能够看到的呢？你去看的能力决定很多事情，你听到你所能听到的，而不是听到那个存在的。如果一个佛经过，你或许无法认出他；当佛经过的时候，你真的在那里，但是你错过了它。你有在那里！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你们有在那里，但是你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很难去看，因为你们以你们自己的方式在看，你们有观念、你们有类别、你们有态度、你们透过那些来看佛和耶稣。

　　对你而言，耶稣看起来像一个罪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跟其它两个罪犯一起被钉死的，在他的两边各有一个贼，三个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就在两个贼的中间，为什么呢？不知道怎么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罪犯，那是你们当时的判断。即使耶稣现再来，你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判断他，因为你们的判断和标准并没有改变。

　　耶稣跟任何人在一起，跟每一个人在一起。他呆在一个妓女的家，全村的人都反对他，但是他的价值观是不同的。那个妓女来，用她的眼泪洗了他的脚，她说：「我是有罪的，我是一个罪人，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你来我家，我将会解除我的罪恶感，我将会再度变得活生生，如果耶稣能够来到我家，那么我就被接受了。」所以耶稣就去了，他呆在那里，但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反对他。他到底是那一类型的人，居然跟妓女在一起！但是对耶稣来讲，爱就是价值，从来没有人给过他一个如此的「爱的邀请」，他无法说不，而如果耶稣说不，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成道的人，那么他就只是在寻求社会的尊敬，然而他并不寻求社会的尊敬。

　　在另外一个村子里，整个村子都跟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那里。旧约上面写说：「如果有人犯罪，她必须被用石头砸死。」男人可以不必如此，而女人必须被用石头砸死，因为只有女人会犯罪，男人从来不会犯罪，因为所有这些经典都是男人所写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他们去问耶稣，他们在玩一个把戏，因为如果耶稣说：「不，不要杀死这个女人，不要判断。」那么他们就能够说：「你违反经典。」而如果耶稣说：「是的，将这个女人杀掉，用石头将她砸死。」那么他们会说：「你那'爱你的敌人'的讯息到哪里去了，你那'不要论断人，以免你被论断'的讯息到哪里去了。」

　　所以，他们是在玩一个把戏，他们在创造一个两难式——一个逻辑的两难式。不论耶稣说什么，他都一定会落入陷阱，但是你无法使一个成道的人落入陷阱，那是不可能的，你越是试着要使他落入陷阱，你将会落入他的陷阱，所以耶稣说：「经典完全正确，但是只有那些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才走到前面来，将石头放在你们的手中，杀害这个女人，但是只有那些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群众开始消失，那些站在前面的人向后退回去，因为要由谁用石头来砸这个女人。

　　他们变成耶稣的敌人，而当我说「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你们一直都在这里，但是你们不能够认出，你们不能够看，你们是瞎眼的！那就是为什么你们一直都觉得世界是不好的，没有成道，而每一个人都是病态的，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你只能够看到病态，因为你是病态的；你能够了解生病，因为你是生病的；你无法了解健康，因为你从来没有健康过，健康的语言已经被你遗忘。

　　我听说过关于一个犹太教的神秘家，他的名字叫做鲍尔仙姆（BaalShem）。有人问鲍尔仙姆说：「财富和智慧，那一个比较重要，那一个比较有价值？」那个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所以鲍尔仙姆笑着说：「当然，智能比较重要，比较有价值。」然后那个人说：「那么，鲍尔仙姆，第二个问题：我一直都看到你这个聪明的人在侍候有钱人，你总是去到有钱人的家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有钱人来侍候你这个聪明的人，而你还说智能比财富更有价值，那么，请你解释这个现象让我知道。」

　　鲍尔仙姆笑着说：「是的，聪明的人去到有钱人那里，因为他们聪明，所以他们知道财富的价值，而那些有钱人，他们只是有钱，其它没有什么，他们无法了解智能的价值，当然，我会去到有钱人那里，因为我了解财富的价值，而那些可怜的白痴，他们只是有钱，其它没有，他们无法了解智能的价值，所以他们从来不来找我。」

　　如果你看到一个圣人去到一个皇宫，你会说：「好啊！这个人不是圣人。」你就是这样判断。因为你是透过你自己的眼光来看，财富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就这样判断。你只能够跟随一个抛弃财富的圣人，因为你是财迷心窍的，你透过你来看，而任何你所说的都比较是关于你，而比较不是关于任何其它人，它总是关于你，你是参考的对象。当你说佛陀没有成道，你并不是意味着如此，你只是意味着：「对我来讲，他看起来并非成道。」

　　但是你算老几？成道难道要依靠你的态度、你的方式和你的观点吗？你有固定的思想类别，而你继续在使用那些东西，对你而言，病态心理学是可以认出的，但是成道是无法认出的，你无法了解比你更高的，这一点要记住，你只能够了解比你更低的，或者，顶多你只能够了解跟你同一程度的，你无法了解更高的，那是不可能的。要了解那更高的，你必须走得更高。你只能够了解更低的。

　　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个疯子无法了解你。疯子不可能了解你，他透过他的发疯来看事情，但是你能够了解一个疯子，他比你更低，正常的人能够了解那些走下坡的、病态的、不正常的人，但是他无法了解更高的人。即使弗洛伊德也会害怕。

　　容格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有一次他想要分析弗洛伊德的梦。他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弟子之一，他们搭乘同一条船旅游到美国，所以有好几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有一天容格凑足了勇气，他是当时跟他最亲近的弟子，他告诉弗洛伊德说：「我想要分析你的梦，所以请你告诉我你的梦，任何梦都可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天会在一起，所以我可以分析它。」弗洛伊德怎么说呢？弗洛伊德说：「你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分析我的梦，我将会失去我的权威，我不能够把我的梦告诉你。」

　　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可能患跟其它任何人同样的病。当容格说：「我将要离开你。」他从他的椅子掉下来而变得无意识，他昏过去了，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他是无意识的，因为「一个弟子要离开他」的这个概念使他震惊，只是一个弟子说：「我将要离开你。」他就非常震惊。

　　如果你告诉一个佛说：「我将要离开你。」你能够想象他会跌下来而变成无意识吗？即使一万个弟子全部都离开他，他也会很高兴，高兴到如果你们走，他将会觉得很好，为什么呢？你的心理学家也跟你一样，他们不是来自上方，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一个心理学家会到另外一个心理学家那里去接受分析，它不像一个医生到另一个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对医生而言，那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对心理学家而言，那似乎是荒谬的，一个心理学家到另外一个心理学家那里去接受分析？那是什么意思？那意味着他是一个普通人，而心理学只是一项职业。

　　佛陀不从事任何行业，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已经悟到一个新的真相，他已经到达一个新的存在状态，现在他能够从高峰来看，他能够了解你，但是你不能够了解他，不论他怎么尝试都无法使你真正了解他，除非你不执着于他的语言，而看他的人格，否则你将会继续误解他；除非你被他的磁性所抓住，而不陷住在他的语言，否则你将会继续误解他；除非你变成好像一块铁，被他的磁力所吸住，否则你将不能够了解他，你将会误解，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看，但是这个世界总是有成道的人。病态心理学被承认，因为我们是病态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而且了解它。

　　第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即使只有一个人曾经成道，即使只有一个佛陀，他也足够将他的人格显示给你，如果它能够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为什么它不能够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有一个种子能够变成一朵花，那么每一个种子都有潜力变成一朵花，你或许只是一个种子，但是现在你知道你的未来，现在你知道更多更多是可能的。

　　但是对于人的头脑来讲，事情的发生刚好相反，它一直都是这样在发生。你看到一个茧，然后它破开来，蝴蝶飞出来。但是对人来讲，它似乎完全相反，人一生下来就像是蝴蝶，然后他进入茧；每一个小孩比他将来都更像佛。注意看一个小孩，注意看他的眼睛，它们比任何成人的眼睛都更像佛，他坐的方式、他移动的方式、那个优雅、那个美、那个活在当下这个片刻，甚至他的愤怒也都是美的，它是那么尽情，每当任何一样东西是尽情的，它就是美的。

　　注意看一个小孩子，当他在生气的时候，他又跳又叫，只要看！不要顾虑到你自己，而认为他在打扰你，只要注意看那个现象，那个愤怒也是美的，因为小孩子生气的时候非常尽情，毫无保留，他就是愤怒。他是那么地真实，所以毫无压抑，他不会保留，他愤怒，然后变成愤怒。注意看一个小孩，当他爱的时候、当他欢迎你的时候、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佛。但是不久你就会帮助他，社会就会帮助他进入那个茧，然后他就会在那个茧里面。

　　我们马上就从摇蓝进入坟墓，所以有那么多的病态心理学，因为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成为自然的，病态的心理被强加在你身上，你被逼进笼子里，你被关进一个死的形式里，然后你自然的本性就遭殃了，你就无法走出来，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病态存在，这个病态是人造的，当人类变得越文明，他就变得越病态，所以现在的准则是这样：如果你的国家疯子比较少，那么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你是比较不文明的；如果在你的国家里，疯子正在增加，每一个人都在发疯，每一个人都去找心理分析学家，那么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你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当任何一个国家达到最佳状态，每一个人都会发疯，文明把你逼疯，因为它不允许你成为你自然的自己，每一样东西都被压抑，当遭到压抑，每一样东西都受到打扰，你甚至无法自然呼吸，其它任何事情都不用谈了，即使你的呼吸也不自然，你无法深深地呼吸，因为社会不允许你深深地呼吸。

　　要深深地呼吸，因为如果你深深地呼吸，你就无法压抑你的本能，如果你想要压抑任何东西，你可以观察你里面呼吸的改变，如果你生气，而你想要压抑它，你将要怎么办？你会立刻停止呼吸。当愤怒的时候，呼吸会加深，因为愤怒需要你里面血液的一个热流动，愤怒需要更多的氧气，愤怒需要你里面的一些化学改变，透过呼吸，那些改变会发生，所以每当你觉得生气，而你想要去压抑它，你就不能够很自然地呼吸，你将会采取肤浅的呼吸。

　　注意看一个小孩，当你禁止他做什么事，他的呼吸立刻会变肤浅，他就不能够深深地呼吸，因为如果他深深地呼吸，他就无法遵照你的命令，那么他就会做任何他喜欢做的，所以，甚至没有一个人深深地呼吸，如果你深深地呼吸，你的性中心就从里面被按摩，而社会反对这个。作慢呼吸、浅呼吸，不要深入，那么性中心就不会被打击！

　　事实上，文明人已经变得不能够有深的性高潮，因为他无法采取深呼吸。在爱的行为里，你的呼吸必须非常深，使你的整个身体都涉入，否则你将无法达到高潮，你将会感挫折。有很多人来找我，他们说：「在性里面没有快乐，我们继续在做它，就好像一个机械式的行为，只是将能量丢失，做完之后，我们感到挫折和沮丧。」原因不在性，原因只是：他们没有全然进入它，它变成局部性的，只有精液被释放出来，然后他们就觉得虚弱；透过它，什么东西也没得到。

　　如果像动物一样，整个身体都涉入；如果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激起而开始抖动，如果整个身体都变成像一个电力，而感觉在活动；如果你变成没有自我、没有头脑、思想不存在；如果你就是身体，在韵律中移动，在韵律中震动，那么你在它里面将会有一个深深的快乐，你将会觉得放松，就某种意义而言，你被满足了。

　　但是这种事不能够发生，因为你无法深呼吸，你很害怕，注意看身体，身体有两端，一端用来摄取，你的头部用来摄取，上端用来摄取食物和空气，接受印象、思想、以及任何东西。你从上半部摄入，这是一端。下半身是用来放出的，它不是用来摄入的，你无法从下半身摄入任何东西，下半身是要放出的、是要松开的；你从上半身摄入，然后从下半身放出。

　　但是文明人只是摄入，而从来不放出，这种情形产生了病态，因此你就发疯了，它就好像吃东西，然后一直储藏它，从来不排泄，你将会发疯。另一端必须被使用。如果某人是一个吝啬鬼，他自然会变成便秘，注意看任何吝啬的人，他将会遭受便秘之苦，吝啬是一种灵性的便秘，他们继续聚藏，任何东西都不放过。

　　那些反对性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是吝啬的行为，他们继续摄入食物，但是他们不放出性能量，然后他们将会发疯，不需要只从性中心来释放能量，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从头顶的萨哈斯拉来释放能量，但是不管怎么说，能量必须被放出，你不能够聚藏它，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聚藏。世界是一个流动，它是一条河流。摄入，然后放出，如果你摄入，而从来不放出，你将会发疯。

　　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发生：每一个人都在取，而没有人在给。当一个给予的片刻来临，你就会变得害怕，你只想取，即使对爱来讲也是一样，你想要某人爱你，然而基本的需要是你应该爱某人，那么你就会被释放出来，如果某人爱你，那是不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因为这样你还是在摄入，这两极都必须被平衡，然后健康才会发生，那就是我所谓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摄入和给出平行的人、平衡的人，这样他才算正常。

　　一个摄入太多，而给出不平衡的人，我称那个人为不正常的人，他根本没有给出，即使他有时候会给予，那也必须受到强迫，那不是出于他的自愿，你可以从他那儿夺取一些东西，你可以强迫他给予，但是他将不会给予，他的给出就好像一个灌肠器，那是不自然的。你可以强迫他，但是他不会自己排泄，他还没有准备好。继续聚藏每一样东西是不正常的，这样他将会发疯，因为整个系统都受到打扰，这是不正常的，而超正常的人是一个只有给而从来不取的人。

　　这是三种情况：不正常的人只有取，而从来不给；正常的人给和取是平衡的；而超正常的人是只有给，而从来不取。佛是一个给予者，疯子是一个摄取者，他站在跟佛相反的一端，如果两端是平衡的，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人，至少要成为正常的人，因为如果不能够正常，你将会往下掉而变成不正常。

　　那就是为什么「给予」在所有的宗教里都那么被强调。给予！不管它是什么；给予，不要以摄取来思考，那么你将会变成超自然的，但那是一件离得非常远的事。首先要成为正常的、平衡的，任何你所摄入的，要将它给回去世界，你只要成为通道，不要聚藏，那么你将永远不会发疯，你将永远不会成为神经病的、精神分裂的、心理症的，或者不管你要怎么称呼它。

　　我对正常人的定义是：一个平衡的人，一个完全平衡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被保留，他将气吸入，然后让它吐出，进来的气和出去的气是一样的、平衡的。试着成为平衡的，一定要记住，你必须将你所收到的给回去，这样的话，你将会成为活生生的、健康的、宁静的、和平的、快乐的。有一个深深的韵律将会发生在你身上，而这个韵律的发生是透过一个「给」和「取」的平衡。

　　但是我们一直以摄入更多更多来思考，任何你摄入而没有再给出的都将会产生打扰、紧张和痛苦，你将会成为一个地狱。在你将某些东西摄入之前，永远都要想到将某些东西放出去。你有没有观察到，你总是强调吸进来的气？你从来没有强调呼出去的气，你将气吸入，然后身体将气吐出。将这种情形调过来，你将会变得更正常，着重在呼出去的气，仅你的可能，将气呼出，而让身体来吸入。

　　当你吸入，而没有放出，你的肺就充满二氧化碳，那么你就继续摄入，而你从来不将整个胸部的东西都排放出去，你继续将二氧化碳逼进体内，然后你的呼吸就变得很浅，而整个胸部就充满二氧化碳。首先将它丢出，忘掉摄入，身体将会照顾它自己，身体有它自己的智慧，它比你更聪明，将气呼出，忘掉摄入，不要害怕，你不会死，身体将会摄入，而它将会摄足它所需要的，你呼出多少，它就会摄入多少，平衡将会存在，如果你只是摄入，那么你将会扰乱平衡，因为有那个聚藏的头脑存在。

　　我曾经呆过很多很多人的家，我看到人们搜集了很多东西，以致于他们不能够生活，没有空间可以生活，而他们还继续在聚藏。他们继续在聚藏，他们认为某一天将会需要用到那些东西。任何不需要的东西，不要聚藏它，而如果别人更需要这些东西，那么最好将它给他，成为一个给予者，你将永远不会成为病态的，所以古老的文明都以给予为基础，而现代的文明以聚藏为基础，那就是为什么有更多的人变得不正常、变成神经病。每一个人都在问要从那里得到，而没有人在问要去那里给予、要给谁。

最后一个问题：

　　在你每一天的谈话里，你都谈到觉知——全然的觉知，没有间断的觉知等等。你也说它无法由头脑或由重复一个思想而达成，它只能够被感觉到，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感觉到，除非他能够达成它。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是达成的前兆，但它是什么？如何去想象或投射那个尚未发生的？它的发生也是借着排除头脑吗？整个过程是怎么样？这要怎么做才可以？

　　当我说觉知无法由头脑达成，我的意思是说：你无法借着想它而达到它，你可以一直去想它，但是你将会老是在绕圈子，当我说它无法由头脑达成，我的意思是说它无法借着思考而达成，你必须去练习它、你必须去做它，它只能够借着「做」而达成，不能够借着思考而达成，这是第一件事。所以不要一直去想：觉知是什么，要如何达成它，或者结果将会是什么；不要一直思考，开始去做它。

　　当正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要有觉知地走，那是困难的，你会一直忘记，但是不要害怕，每当你再度想起时，要保持警觉，踏出每一步要保持完全警觉，要知道，要保持跟那个步子在一起，不要让头脑移到其它地方。当吃东西的时候，吃，要有觉知地咀嚼，不论你在做什么，不要机械式地做它，那是不同的。当我说：它只能够被感觉，它的意义是：比方说，我能够机械式地举起我的手，但是我也能够带着完全的警觉举起我的手，我的头脑意识到我的手被举起来。做它、尝试它，先机械式地做，然后再觉知地做，你将会感觉到那个改变，那个品质将会立刻改变。

　　带着警觉走路，那么你的走路就会不同，一个不同的优雅将会表现在你的走路，你将会更慢地移动、更优美地移动。如果你机械式地走路——只是因为你知道如何走路，而不需要警觉，那么，那个走路是丑陋的，在它里面没有优雅。带着觉知做任何你在做的事情，然后感觉那个不同，当我说「感觉」，我的意思是说「观看」，先机械式地做，然后带着觉知来做它，感觉那个不同，你将能够感觉到那个不同。

　　比方说，如果你带着觉知来吃，那么你就不能够吃比你身体的需要更多。人们一直来找我，他们说：「使我们节食。我的体重一直在增加，身体一直在累积。使我们节食。」我告诉他们：「不要想节食，只要去想'意识'，借着绝食，将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你做不到，你在某一天做它，隔天你就放弃了，你无法继续，倒是，你要有觉知地吃。」

　　那个品质将会改变。如果你带着觉知来吃，你将会嚼得更多；带着无意识的、机械式的习惯，你只会继续将东西填进胃里，你根本没有在嚼，你只是在填饱肚子，那么就没有快乐，因为没有快乐，所以你需要更多的食物来得到那个快乐；没有滋味，所以你需要更多食物。

　　只要警觉，然后看看会怎么样，如果你是警觉的，你将会嚼得更多，你将会更加感觉到那个滋味，你将会感觉到吃的快乐，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你用餐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如果带着觉知来吃等量的食物，你将需要一个半小时——三倍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将只能够吃三分之一的量，而你将会觉得更满足，你将会更享受那一餐。当身体享受，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停止。当身体根本没有享受，它从来不会说什么时候要停止，所以你就继续，那么身体就变迟钝，你就永远不会听到身体在说什么。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心神不在那里，那会产生问题。心神要在那里，然后每一个步骤都将会慢下来，身体本身将会说：「不要了！」当身体这样说，那就是正确的时刻。如果你是觉知的，你就不会侵犯到身体的秩序，你将会停止，所以，要让你的身体说。身体每一个片刻都在说，但是你没有在听。要警觉，然后你就会听到它。

　　当我说：「感觉它。」我知道那是困难的，你没有觉知怎么能够感觉到觉知？我不是说你现在就能够感觉到佛陀的成道，但是一个人总得去开始。你或许无法得到整个海洋，但是一滴，只要一滴海水，就能够给你那个味道，而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如果即使只有一个片刻你变得觉知，你就已经尝到了佛性，它是短暂的，只是惊鸿一瞥，但是如此一来你就知道得更多，而这个将永远不会透过思考而发生在你身上，它只会透过感觉而发生。

　　重点在于感觉，重点在于「活过的」经验。思想是假的，你可以一直想关于爱的事情，而且创造出理论，你甚至可以用爱的论文或爱是什么的论文来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曾处于爱之中。你或许不知道爱是什么，你或许从来没有感觉过它；你能够在知识上增加，但是在你存在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成长，而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你可以一直增加知识，你的头将会继续成长得更大更大，但是你将会维持同样渺小的自己。

　　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在成长，只有累积，当你开始感觉事情，你就成长，你的存在就成长，一个人总得在什么地方开始，那么就开始吧！将会有错误，那是一定的。你将会继续忘记，那是自然的，但是不要感到挫折，不要抛开努力说：「我做不到。」你做得到！存在耶稣或佛陀里面同样的可能性也存在你里面，你是种子，你根本不缺任何东西，你只是一个不同的排列，你只是一个混乱的整体，每一样东西都有了，你能够变成一个佛，但是你的品质需要一个重新组合。

　　目前你是混乱的，因为没有排列，当你开始觉知，那个排列就会产生，只要借着你的觉知，东西就会开始排好队，而你目前的混乱就会变成一个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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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0章翻译：纳奇卡塔）

第49章：有觉知地行动


经文：

73. IN SUMMER WHEN YOU SEE THE ENTIRE SKY ENDLESSLY CLEAR, ENTER SUCH CLARITY.
73.夏日裡你看著整個無盡晴朗的天空時，進入這般的清澈。

74. SHAKTI, SEE ALL SPACE AS IF ALREADY ABSORBED IN YOUR OWN HEAD IN THE BRILLIANCE.
74.夏克提，在光輝中將一切空間看作仿彿已納入你自己的頭裡面。

75. WAKING, SLEEPING, DREAMING, KNOW YOU AS LIGHT.
75.醒著、睡著、夢裏，將你自己認知為光。



当我看着你的眼睛时，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在那里——就好像你不在一样。你的存在是恍惚的，这是所有痛苦的核心。你可以在不在场的情况下活着，如果你不在场，你的存在就会变得无聊。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看着你的眼睛时，我没有发现你在那里。你还没有来，你还没有在。情势就在那里，可能性就在那里——你随时都可以在这里——但你不在。



意识到这种缺失，就开始了通往冥想和超越的旅程。如果你意识到你不知怎么失踪了。。。你存在，但你不知道为何，你不知道如何，你甚至不知道谁存在于你里面。这种无知造成了所有的痛苦，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带来痛苦。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是在场还是不在场。



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能全身心地投入，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欣喜若狂；这将是一种幸福。如果你在没有你在场的情况下，心不在焉地做一些事情，你的生命将是痛苦的——必然是痛苦的。



地狱意味着你的缺席。



所以有两种类型的求道者：一种类型的求道者总是在寻找该做什么。



这个求道者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因为问题根本不是做什么。问题是存在——成为什么，如何存在。所以永远不要从行动和做的角度来思考，因为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不在，那都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旅行，还是住在修道院里；无论你是在人群中活动，还是搬到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孤立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区别。你会在这里缺席，也会在那里缺席，无论你在人群中还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做什么，都会带来痛苦。如果你不在那里，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第二种类型，也是正确类型的求道者，不是在寻找该做什么，而是在寻找如何存在。第一件事是如何存在。



一个人来到乔达摩佛面前。他充满了慈悲和同情，他问高塔姆佛：“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个世界？”据说佛笑着对那人说：“你不能做任何事，因为你不在。当你不在的时候，你怎么能做任何事情？所以不要想着这个世界。不要想着如何为世界服务，如何帮助他人。佛说：“首先在——如果你在，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服务，变成了祈祷，变成了慈悲。你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你的存在是一场革命”



这里有两条路：行为之路和冥想之路。他们截然相反。行为之路基本上与你作为一个做着有关。它会试图改变你的行为；它会试图改变你的性格、道德、人际关系，但永远不会改变你。冥想之路是完全相反的。它与你的行为无关；它与你直接相关。与你做什么无关。只与你是什么有关。这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源于你。



记住，你的外在行为可以改变和修改，甚至可以被完全相反的行为所取代，但它们不会改变你。任何外在的改变都不会带来内在的变革，因为外在是肤浅的，内在是不变的；无论你做什么，它都不会受到影响。但反过来则会带来变革：如果最内层的核心改变了，则外在会自动变化。所以，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这些冥想的技巧。



不要关心你在做什么，它可能是一个把戏，外在表象是一个逃离真实问题的手段。例如，你很暴力。你可以尽一切努力做到非暴力，认为通过非暴力你会变得虔诚；通过变得非暴力，你将更接近神圣。

你很残忍，你可能会尽一切努力表现出同情心。

你可以做到，但你什么都不会改变，你会保持原样。你的残忍将成为你同情心的一部分——这更危险。你的暴力将成为你非暴力的一部分——这更微妙。你将是暴力而非暴力的。你的非暴力会有暴力的疯狂，通过你的同情心你会变得残忍。



你甚至可以通过你的同情心来杀人；很多人被杀害。有那么多的宗教战争——它们是在同情的情绪中进行的。你可以非常同情地、非常非暴力地杀人；你可以亲切地杀人，因为你杀人是为了你要杀的人。你杀他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着想，为了帮助他。



你可以改变你的外在行为，而这种改变外在行为的努力可能只是逃避改变内在本质的一种手段。本质的改变是——首先你必须变得更加警觉，更加意识到你的存在，只有这样你才会在场。



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甚至有时当你感觉到的时候，你是通过别人来感觉的——通过兴奋，通过刺激，通过反应。别人是需要的，通过别人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这太荒谬了。独自一人，没有兴奋，没有人在那里成为一面镜子，你会睡着，你会感到无聊。



你永远不会感觉到自己，这里没有人，你活得心不在焉。



这种缺席的存在是非虔诚的。变得充满你自己的存在，充满你自己存在的光，就是变得虔诚。所以请记住这一点：我关心的不是你的行为。你所做的是无关紧要的。你是什么——缺席、在场、意识到、没意识到——这才是我关心的。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些技巧是让你更在场的技巧，把你带到此时此地。



要么你需要别人来感觉自己，要么你需要过去——通过过去，通过过去的记忆，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或者未来也可以被需要——你可以在梦中投射。你可以投射你的理想、未来的生活、解脱moksha。要么你需要过去的记忆来感受自己，要么你需要未来的投射，或者其他人，但光靠你就不行。这就是疾病，除非你可以独自做到，否则对你来说什么都不够。一旦你可以独自做到，你就取得了胜利，斗争就结束了。现在不会再有痛苦了，你已经来到一个不会回去的点。



在这个点之上是真福八端，永恒极乐。在这之前，你一定会遭受痛苦，但奇怪的是，整个痛苦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制造自己的痛苦，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其他人在制造它。



如果是别人在制造，那么很难超越它。如果是世界在制造，你能做什么？但因为你能做到，这意味着没有其他人在制造你的痛苦——这是你自己的噩梦。这些是它的基本要素。



第一件事：你继续认为你在，你相信你在。这只是一种概念。你从未遇到过自己，你从未与自己面对面；你从未见过自己，也从未会过面。你只是相信你在。彻底抛弃这种信念。要清楚地知道你还没有在，你还不在，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信念，你将永远无法改变。基于这种错误的信念，你的整个生命都将变得虚假。



Gurdjieff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不要问我该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首先要做的是你。”。而你不在那里，那么谁来做呢？你可以考虑去做，但什么都做不了这些技巧是为了帮助你，把你带回来；帮助你创造一个可以与自己见面的环境。许多东西将不得不被摧毁——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错误。在真实出现之前，虚假的将不得不离开；它必须停止。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你在。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你是一个灵魂、阿特玛、你是梵。我并不是说你不是，但这些观念是错误的。



Gurdjeeff不得不坚持认为你身上没有灵魂。他反对一切传统，坚持说：“人没有灵魂。灵魂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有，也可能没有。它必须被实现才能有。你只是一颗种子这种强调是好的。可能性在那里，潜力在那里，但它还尚未实现。我们继续阅读《薄伽梵歌》、《奥义书》和《圣经》，我们继续感觉自己是灵魂——种子，认为自己是树。这棵树藏在那里，但还没有被发现。最好记住，你可能仍然是一颗种子，也可能作为一颗种子死去——因为树不能来，树不能自己发芽。你必须有觉知地行动，因为只有通过觉知，它才会成长。



有两种类型的生长。一种是无意识的自然生长：如果情况存在，事物就会生长。但是灵魂，atma，最内在的存在，你内在的神性，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成长。只有通过觉知，它才会成长。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超自然现象。







顺其自然，它自己不会生长；任由进化，它永远不会进化。你必须有觉知地行动，你必须为此付出有意识的努力，因为只有通过觉知，它才会成长。一旦意识集中在那里，成长就会发生。这些技巧是为了让你更有觉知。



现在我们将进入技巧。第一个技巧：在夏天，当你看到整个天空无尽的清澈时，进入这清澈。



在夏天，当你看到整个天空无尽的清澈时，进入这清澈。



思想（mind）是繁杂的；它不清澈。思想总是拥挤的，总是阴云密布；永远不是开放的天空，万里无云，空荡荡的。思想不可能是那样的。你不能使你的思想清澈；这不是思想的本性。思想将保持不清澈。如果你能离开思想，如果你能突然超越思想并从中走出来，那么清澈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很清醒但没有思想。不存在清澈的思想这回事；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思想意味着不不清澈，繁杂。



试着去理解思想的结构，然后你就会明白这个技巧。



什么是思想？一个持续的思维过程，一个持续不断的思维过程——关联的、非关联的、相关的、无关的——从各处收集的许多多维印象。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聚会，一场尘埃的聚会。这种情况持续不断。



孩子出生了。孩子之所以清澈，是因为思想不在那里。思想出现的那一刻，迷茫、繁杂就进入了。一个孩子很清醒，很清澈，但他必须收集知识、信息、文化、宗教、条件——必要的、有用的。



他将不得不从任何地方、从许多来源收集许多东西——甚至是相反的、矛盾的来源。他将从成千上万的来源收集。然后思想就会变成一个市场，一个人群，因为有这么多的来源，混乱必然会存在。无论你收集到什么，都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因为知识总是一件不断增长的事情。



我记得，有人跟我讲了一则轶事。他是一个很好的求道者，他告诉我他的教授在医学院教了他五年。这位教授是这门学科的伟大学者。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召集学生，告诉他们：“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教你。我教给你的东西只有50%是正确的，剩下的50%是绝对错误的。但问题是，我不知道哪50%是正确的，哪50%是不正确的——我不知道整个知识大厦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在摸索。通过摸索，我们创造了体系，有成千上万的体系。印度教徒说些什么，基督徒说些别的，穆罕默德教徒又说些别的——所有这些都是矛盾的，都是相互矛盾的；没有协议，就没有确定性——所有这些来源都是你思想的来源。你收集：你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垃圾场；肯定会有混乱。



只有一个知道不多的人才能确定。你知道的越多，你就会变得越不确定。



原始人更确定，而且似乎更清楚。



没有明确性——只是没有意识到可能与之相矛盾的事实。如果现代人的头脑更困惑，原因是现代人知道的更多。如果你知道得越多，你就会越困惑，因为现在你有了更多的知识，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不确定。只有白痴才能确定，只有白痴才能教条，只有白痴永远不会犹豫。你知道的越多，地球离你的脚就越远，你就越犹豫。我想说的是，心智越成长，你就越知道思想的本质是困惑。



当我说只有白痴才能确定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佛陀就是白痴——因为他不是不确定的。记住区别。他不确定，他不确定——他只是很清楚。思想产生不确定，愚蠢的思想产生确定。而跟随着无念，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消失了。



佛是一个清澈的空间，一个开放的空间。他不确定——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



他不是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不确定。只有寻求确定性的人才是不确定的。思想总是不确定的，总是在寻求确定性；总是困惑，总是寻求清晰。



佛是一个放下了思想的人；思想里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确定性，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切都被抛弃了。



这样看：你的意识就像天空，你的思想就像云朵。天空没有受到云层的影响。他们来来往往；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天空依然是新的：没有记录，没有脚印，没有云，没有记忆。他们来了又走；天空没有受到干扰。这也是你内在的情况：意识保持不受干扰。思想来了又走，思想变化又消失。不要以为你有一个想法；你有很多想法，这是一群人。你的思想一直在改变。



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你有某种类型的思想。你可以离开它，你可以成为反共分子。那么你就有了不同的想法；不仅不同还恰恰相反。你可以继续改变你的想法，就像你的衣服一样。你继续改变。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云来了又走。如果你意识到天空，就可以获得清澈；如果你的注意力改变了。如果你不关注天空，你就会关注云层。解开云层，聚焦天空。



这项技术说：在夏天，当你看到整个天空的无限清晰时，进入这清晰。



沉思天空；一个没有云的夏日天空，无尽的空虚和清澈，没有任何东西在其中移动，在它的童贞中。



沉思它，沉思它，并进入这种清澈。变得如此清晰，如此空灵。



如果你在空旷的天空中冥想，你会突然感到思想在消失，思想在平息。会有一个没有思想的间隙。突然间，你会意识到，就好像晴朗的天空也进入了你。会有间隔。在一段时间内，思想会停止——就好像交通已经停止，没有人在动一样。



一开始，这只是一些瞬间，但即使是那些瞬间也在改变。



渐渐地，思想会放慢速度，更大的间隙就会出现。连续的几分钟里，不会有思想，不会有云。当没有思想，没有云时，外部的天空和内部成为一体，因为只有思想是屏障，只有思想创造了墙；只是因为思想，外在是外在的，内在是内在的。当思想不存在时，外在和内在就失去了界限，它们就成为了一体。



其实，那里从来没有边界。他们的出现只是因为思想的障碍。



沉思天空是美丽的。躺下吧，这样你就忘记了大地；躺在任何孤独的海滩上，躺在任何地面上，看看天空。但晴朗的天空才会有所帮助——没有遮挡，没有尽头。只是看着，凝视着天空，感受着它的清澈——清澈，无边的广阔——然后进入那种清澈，与之融为一体。



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天空，变成了空间。



一开始，如果你只在开阔的天空中冥想，而不做任何其他事情，间隙就会开始出现，因为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进入你。无论你看到什么，都会搅动你的内心；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照片，都是倒影。



你看到一栋建筑。你不能简单地看到它；某些事情立刻开始在你的内心发生。你看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看到一辆车——你看到任何东西。它不仅仅是在外面，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里面，反思，你已经开始对它做出反应。



所以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塑造了你，造就了你，改变了你，创造了你。外在总是与内在联系在一起。



仰望开阔的天空是件好事。浩瀚是美丽的，没有边界。



你自己的边界也会消失，因为无边界的天空会反射到你的内心。如果你能不眨眼地凝视，那就太好了。如果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因为如果你眨眼，你的思维过程就会延续。



目不转睛，凝视虚空，进入虚空，感觉你已经与它融为一体，天空随时都会进入你的内心。



首先你进入天空，然后天空进入你。还有一种相遇：内在的天空与外在的天空相遇。这相遇就是实现。这相遇就是无念，因为只有当思想不在的时候，相遇才会发生。



在这相遇中，你第一次没有思想。没有困惑。困惑离不开思想。没有痛苦，因为没有思想，痛苦也不可能存在。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没有你的思想，痛苦就不可能存在？没有思想你就不会痛苦。源头不在那里。谁会给你带来这种痛苦？谁会让你痛苦？从相反的方向来看也是如此：没有你的思想，你就不可能痛苦，有你的思想就不可能幸福。思想永远不可能是幸福的源泉。







所以，如果内外的天空相遇，思想消失，哪怕只是一瞬间，你也会充满新的生命。那种生命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永恒的生命，不受死亡的污染，不受任何恐惧的污染。在相遇中，你将在此时此地，在当下——因为过去属于思想，未来属于思想。



过去和未来是你思想的一部分。现在就是存在——它不是你思想的一部分。



这一刻不属于你的思想。逝去的和将来的才属于你的思想。这一刻从来不属于你。



相反，你属于这一刻。你存在于这里，此时此地。而你的思想总是存在于其他地方。



卸下你自己。



我在读一本苏菲神秘主义书。



他走在一条孤独的小路上，路上空无一人，他看到一个农民赶着他的牛车。车陷在泥里了。道路崎岖不平。农夫的牛车里载着一大堆苹果，但在崎岖的路上，车尾板松开了，苹果散落一地。但他没有意识到；农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车陷在泥里时，他先是想办法把它拉出来，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所以他想：“现在我必须卸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那样也许我可以把它拉出来。”他回头看了看。只剩下十几个苹果了，这批苹果已经卸下了。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苏菲在回忆录中说，那个愤怒的农民说了一句话。他说：“卡住了，见鬼！卡住了！--没有什么该死的东西可以卸了！”他唯一的希望是，如果他能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它就能出来；但现在——没什么可卸的了！



幸运的是，你没有陷入这样的困境。你可以卸下——你的手推车装得太多了。你可以卸下思想，当思想不在的那一刻，你就会飞翔；你会飞起来。



这种技技巧——观察天空的清澈并与之融为一体——是最常用的技巧之一。许多传统都使用了它。特别是对现代人来说，这将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地球上什么都没有留下。在地球上，没有什么可以沉思的，只有天空。



如果你环顾四周，一切都是人为的，一切都有局限性的，有边界，有局限性。幸运的是，只有天空是静止的，可以沉思。



试试这个技巧，它会很有帮助，但要记住三件事。一：不要眨眼——盯着看。



即使你的眼睛开始感到疼痛，眼泪流下来，也不要担心。即使是那些眼泪也将是卸货的一部分；他们会有所帮助。那些眼泪会让你的眼睛更加天真和清新——沐浴。你只是继续盯着看。



第二点：不要思考天空，记住。你会开始思考天空。你可以记住很多诗，关于天空的美丽的诗——然后你就会错过重点。你不要去想它——你要进入它，你要与它融为一体——因为如果你开始思考它，就会再次产生障碍。你又一次错过了天空，又一次被封闭在自己的脑海中。别思考天空。成为天空。只要凝视天空，让天空在你里面移动。如果你进入天空，天空会立即进入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将如何做到？继续盯着越来越远的地方看。继续凝视——就好像你在努力寻找边际。



深入移动。尽可能多地深入。这一深入将打破障碍。这种方法至少要练习四十分钟；如果做得不够，也不会有多大帮助。



当你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时，你可以闭上眼睛。当天空进入你时，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在里面看到它。



那么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只有在四十分钟后，当你感觉到一体性已经发生，有一种交会，你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思想不再存在时，闭上眼睛，留在内在的天空中。



这清澈将有助于第三点：进入这样的清澈。清澈会有所帮助——没有污染，没有遮挡的天空。只要意识到你周围的清澈。



不要去思考它；只要意识到这清澈、纯洁和天真。言语无法表达。你必须去感受它，而不是去思考。一旦你凝视天空，这种感觉就会到来，因为你无法想象——它就在那里。如果你盯着看，这些就会开始发生在你身上。



天空是纯净的，是存在的最纯净的东西。没有什么能使它变得不纯。世界来来往往，地球在那里，然后消失，天空依然纯净。纯净就在那里。你不需要投射它；你只是简单地去感受它——容易受到它的伤害，这样你就能感受到它——而清澈就在那里。让天空发生在你里面。你不能强迫它；你只能任由它发生。








所有的冥想都是在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永远不要考虑侵略，永远不要考虑强迫。



你不能强迫任何事情。其实，因为你一直试图强迫，你制造了所有的痛苦。没有什么是可以强迫的，但你可以允许事情发生。要变得女性化。允许事情发生。要被动。天空是绝对被动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停留在那里。只要保持被动，待在天空下——接受、开放、女性化，没有攻击性——然后天空就会穿透你。



在夏天，当你看到整个天空无尽的清澈，进入这样的清澈。



但如果不是夏天，你会怎么办？如果天空乌云密布，不清晰，那么闭上眼睛，进入内心的天空。只要闭上眼睛，如果你看到一些想法，就把它们当作天空中的浮云来看待。注意背景和天空，对思想漠不关心。



我们过于关注思想，却从未意识到其中的间隙。一个念头过去了，在另一个念头进入之前，有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口里，天空就在那里。那么，每当没有思想的时候，又有什么呢？虚空就在那里。所以，如果天空乌云密布——现在不是夏天，天空也不晴朗——闭上眼睛，聚焦在背景上，那是思想来来往往的内在天空。不要太在意思想；注意他们移动的空间。



例如，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



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房间。要么我可以看着你，这样我就对你所处的空间、房间和你所在的房间漠不关心——我看着你，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而不是你所在的那个房间——要么，我可以改变我的注意力：我可以看着房间，我对你漠不关心。你在那里，但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房间。然后，总体观点发生了变化。



只要在内心世界里这样做。看看这个空间。思想在其中流动：对它们漠不关心，不要理会它们。他们在那里；记下他们在那里，在移动。街道上的车辆在行驶。看着街道，对交通漠不关心。不要看谁经过；只要知道有东西正在经过，并意识到它正在经过的空间。然后夏天的天空就在里面。



没有必要等到夏天，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它们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它们会说：“夏天不在，即使是夏天，天空也不晴朗。”


第二个技巧：SHAKTI，在光輝中將一切空間看作仿彿已納入你自己的頭裡面。



在光輝中將一切空間看作仿彿已納入你自己的頭裡面。闭上眼睛学习这项技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闭上眼睛，感觉整个空间都被你自己的头纳入了。



一开始会很困难。这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所以分步骤进行是很好的。做一件事。如果你想做这项技术，从步骤开始。



第一：在睡觉的时候，当刚准备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感觉你的脚在哪里。如果你有六英尺高，或者五英尺高，只要感觉一下你的脚在哪里，界限就行了。然后想象一件事：你变长了六英寸。你的身高变长了，多了六英寸。闭上眼睛感受一下。想象一下，感觉自己的身高增加了六英寸。



然后是第二步：感觉你的头，它在哪里，就在里面，然后感觉你的脑袋也变长了六英寸。当你能感觉到这一点时，一切都会变得容易。然后你做得更多。你感觉自己变成了十二英尺高；或者，你已经填满了整个房间。现在，在你的想象中，你正在触摸墙壁——你已经填满了整个房间。然后，一步一步地，感觉整个房子都在你里面。一旦你知道了这种感觉，那就很容易了。如果你能长高六英寸，那么一切都很容易。如果你能感觉到你不是五英尺，而是五英尺六，那么没有什么是困难的；这项技术很简单。



持续三天的感觉；然后再过三天，感觉你已经填满了整个房间。



这只是想象力的训练。然后三天，整个房子都在你里面；然后三天你就变成了天空。那么这项技术将非常简单。



莎克蒂，在光辉中，看到所有的空间，仿佛已经纳入在你头里面。



然后你可以闭上眼睛，感觉整个天空，整个空间，都被你的头吞没了。当你能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思想就消失了，因为思想需要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有了这样的浩瀚，思想就不可能存在；它就这样消失了。在这样浩瀚里是不可能有思想的。思想只能是狭隘的、有限的。在这样无限的空间里，没有思想存在的地方。这个技巧很好。突然，思想爆炸了，空间就在那里。在三个月内，你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你的整个生命将有所不同。但要循序渐进，因为有时通过这种技巧，人们会变得疯狂，失去平衡。它是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巨大——如果你突然意识到你的头已经吞没了整个空间，然后你看到恒星和卫星在你体内移动，整个宇宙，你可能会感到头晕。在许多传统中，这种技巧的使用非常谨慎。



本世纪的印度神秘主义者之一Ramteerth使用了这种技术，许多人怀疑，许多知道的人怀疑，正是因为这种技术，他自杀了。



对他来说，这不是自杀，因为对他来说——一个知道整个空间都在他里面的人——自杀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发生。没有人会自杀。但对于其他人，对于那些在外面观看的人来说，这是自杀。



他开始感觉到整个宇宙都在他的头中移动。他的门徒认为他在说诗歌。然后他们开始觉得他疯了，因为他开始声称自己就是宇宙，一切都在他体内。然后有一天，他从悬崖上跳到河里。在跳跃之前，他写了一首优美的诗，说：“我已成为宇宙。现在我觉得这个身体是一种负担，没有必要，所以我把它归还。现在不需要边界了。我已成为无界的梵。”精神科的人会认为他疯了，是神经病，但了解人类意识更深层次的人会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解脱者mukta，一个开悟的mukta。但对普通人来说，这是自杀。



这种技巧有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循序渐进地成长，因为你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有时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力，有时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准备，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要循序渐进。



首先试着用小事情来想象：只是身体变得更大或更小了。



你可以两全其美。你是五尺六寸：感觉你变成了四尺、三尺、二尺、一尺；你只是一颗种子。这只是一种训练；只是一种训练，让你可以感受到任何你想感受的东西。你的内心是绝对自由的；没有什么能阻止它感受任何东西。这是你的感觉。你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突然你意识到你自己。



如果你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你就能很容易地走出你的身体。如果你能通过想象成长和变小，你就有能力走出你的身体。你只是简单地想象你站在你的身体之外，你会站起来——但不是马上。



首先是小步前进，然后当你觉得自己很放松，没有感到害怕时，然后感觉你已经填满了整个房间——实际上你会感觉到墙壁的触感。然后感觉整个房子都在你里面——你会感觉到它在你体内。然后继续。然后，渐渐地，让天空在你的头中感受。一旦你感觉到天空在你的头里，被纳入在那里，你的思想就会消失。在那里没有业务可做。



对于这种技巧来说，和某人在一起很好：和老师在一起，或者和朋友在一起。不要一个人做。一定有人在那里照顾你，看着你。这是一种学校的方法。很多人在工作的学校，这很容易，危害较小，危险性较小——因为有时当天空在里面爆炸时，你可能会在很多天内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



你可能不会出来，你可能会如此专注于这种感觉，因为时间消失了；你感觉不到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身体消失了，你感觉不到身体。你变成了天空。必须有人照顾好你的身体；需要非常关爱。



因此，与师傅或团队合作，这种技巧的危害较小，危险性也较小。有了一个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会发生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团队。。。



因为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突然被唤醒，你可能会发疯，因为你的思想需要时间才能恢复。如果突然被带回身体，你的神经系统无法承受，它不是为这个而生的，它必须经过训练。所以不要一个人做。你可以和几个朋友一起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做这件事。循序渐进，不要突然。



第三个技巧：清醒，睡着，做梦，将你自己认知为光。



醒着，睡着，做梦，都把你自己当成光。首先从清醒开始。



瑜伽和Tantra把人的思想生命分为三个部分——记住，思想的生命。他们把思想分为三个部分：清醒，沉睡，做梦。这些不是你意识的划分，这些是你思想的划分，意识是第四个。



在东方他们没有给它取任何名字；他们简单地称之为第四，turiya图里亚。



前三个都有名字。这些是云，它们可以被命名为——醒着的云，睡着的云，做梦的云。它们都是云，它们移动的空间——天空——没有命名，是剩下的第四个。



西方心理学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做梦的维度。其实，直到弗洛伊德，做梦才变得重要。但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这是最古老的概念之一：除非你知道一个人在梦里做什么，否则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他。因为他醒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假的，因为在醒着的状态下，他被迫做很多事情。



他没有自由。社会在那里，规则在那里，道德在那里。他一直在与自己的欲望作斗争：压制它们，修改它们，按照社会允许的模式塑造它们。社会从不允许你成为你的全部；它选择。这就是文化的意义——文化意味着一种选择。



每种文化都是一种条件反射：对某些事物的选择和对某些事情的否定。



你的整个存在在任何地方都不被接受。某些方面在这里被接受，某些方面在那里被接受，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接受整个人类。所以清醒时的意识必然是虚假的、伪的、人造的、强迫的。你在那里不是真实的——只是演员；不是自发的——是被操纵的。只有在梦里你才是自由的；只有在梦中，你才是真正的自己。



你可以在梦里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没有人关心；你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穿透，没有人能够洞察你的梦。没有人担心：你在梦中做什么是你的事，没有人担心。它们绝对是私人的。



因为它们绝对是私人的，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自由。所以，除非你的梦被知晓，否则你的真实面貌就无法被知晓。印度教徒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梦必须被穿透。但它们仍然是云——当然是私人的，更自由，但仍然是云，人也必须超越它们。



这是三种状态：清醒、沉睡和做梦。做梦在弗洛伊德身上变得非常重要。现在睡眠被触动了。现在西方的许多睡眠实验室都在研究什么是睡眠，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睡眠似乎很奇怪。睡眠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不清楚。



如果我们不知道睡眠是什么，就很难知道人是什么，因为他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你生命的三分之一！如果你要活六十年，那么二十年你都在睡觉。它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你睡觉的时候在做什么？一些神秘的事情正在发生，它是如此重要，没有它生命是不可能的。



一些深层次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你没有意识到。



醒来时，你是另一个人；做梦，你又变了一个人。在无梦的睡眠中，你又变了一个人。你在熟睡时甚至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你不知道自己是穆罕默德教徒、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沉睡中的你无法回答自己是谁；富人或穷人——没有身份，没有形象。



在清醒的层面上，你与社会共存。在梦想层中，你存在着自己的欲望。在深度睡眠中，你与自然共存，在自然的子宫深处。瑜伽和Tantra说，只有在这三者之外，你才存在于梵，在整个宇宙中。因此，这三者必须被穿透、经过、超越。



有一点不同。西方心理学现在对研究这些状态很感兴趣。东方求道者对这些状态本身感兴趣，而对研究它们却没有兴趣。他们只关心如何超越他们。这种技术是一种超越性的技术。



醒着，睡着，做梦，都把自己当成是光。




非常困难。你必须从醒着开始。你怎么能在梦中记得？你能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梦吗？你能操纵一个梦吗？你能在自己的梦里实现愿望吗？你不能。多么无能的人啊！你甚至不能创造自己的梦。它们也发生在你身上；你很无助。



但有一些技巧可以创造梦，这些技巧对超越非常有帮助，因为如果你能创造，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但必须从醒着开始。



当你醒着的时候——运动、吃饭、工作——记住你自己是光。就好像在你的心中有一团火焰在燃烧，而你的身体只不过是火焰周围的光环。想象一下，在你的心中，一团火焰在燃烧，你的身体只不过是火焰周围的光辉；你的身体只是火焰周围的光辉。让它深入你的思想和意识。沉浸其中。



这需要时间，但如果你继续思考、感受、想象，在一定的时间内，你将能够记住它一整天。当你醒着，在街上移动时，你是一团移动的火焰。一开始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三个月后其他人也会意识到。只有当别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就可以放心。不要对任何人说。简单地想象一个火焰，你的身体就像它周围的光辉。不是一个实体的身体，而是一个电的身体。继续做下去。



如果你坚持下去，在三个月内，或者在接近三个月的时候，其他人会意识到你发生了什么。他们会感觉到你周围有一种微妙的光。



当你走近他们时，他们会感受到不同的温暖。如果你触摸他们，他们会感到火热的触摸。



他们会意识到你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当别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就可以放心，然后你就可以进入第二步，而不是在此之前。



第二步是把它带入梦境。现在你可以把它变成梦了。这已经成为现实。现在这不是想象。通过想象你发现了一个现实。这是真实的。一切事物都由光组成。你是光——不知道事实——因为每一个物质粒子都是光。



科学家们说它是由电子组成的。这是一样的事情。光是一切的源泉。



你也是光源：通过想象，你只是在揭开一个现实。



接受它——当你变得如此充满它时，你才可以把它带进梦中。



然后，在入睡的时候，继续思考火焰，继续看到它，感觉自己就是光。记住它…记住。。。记住。。。你睡着了。记忆还在继续。在一开始，你会开始做一些梦，在梦中你会感觉到你里面有一团火焰，你是光。渐渐地，在梦中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旦这种感觉进入梦境，梦境就会开始消失。梦将开始消失：梦将越来越少，深度睡眠将越来越多。



当在你所有的梦中，这个现实被揭示——你是光，一团火焰，一团燃烧的火焰——所有的梦都会消失。



只有当梦消失时，你才能把这种感觉带入睡眠，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你在门口。当梦消失，你记得自己是一团火焰时，你就在睡眠的门口。现在你可以带着这种感觉进入了。一旦你带着火焰的感觉进入睡眠，你就会意识到——睡眠现在只会发生在你的身体上，而不是你。



这个技巧可以帮助你超越这三种状态。如果你能意识到你是一束火焰，一束光，睡眠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是有意识的。你有意识地在努力。现在你在火焰周围结晶了。身体在睡觉，你没有。



这就是奎师那在《薄伽梵歌》中所说的：瑜伽士从不睡觉。当其他人睡着的时候，他们是醒着的。并不是说他们的身体从不睡觉。他们的身体睡觉——但只有身体。身体需要休息，意识不需要休息；因为身体是机械，意识不是机械。身体需要燃料，需要休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出生，年轻，然后变老，然后死亡。意识永远不会出生，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不会消亡。它不需要燃料，不需要休息。它是纯粹的能量，永恒的能量。



如果你能把这种火焰和光的形象带进睡眠的大门，你就再也不会睡了，只有身体会休息。当身体在睡觉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你就成为了第四个。现在，清醒、做梦和沉睡都是大脑的一部分。它们是部分，而你已经成为了第四个——一个穿过了所有这些而不在其中的人。



其实，这太简单了。如果你处于清醒状态，然后进入梦境，你不能是两者中的任意一个。如果你是清醒的状态本身，那么你怎么能做梦呢？如果你是做梦的状态本身，你怎么能进入无梦的睡眠呢？你必须是一个旅行者，这些州必须是车站，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和那里出发，然后再回来。第二天早上你会再次进入清醒状态。



这些都是状态，在这些状态中移动的就是你。但你是第四个——第四个就是你所说的灵魂。第四个是你所说的神性，第四个则是你所称的不朽元素，永恒的生命。



醒着，睡觉，做梦，都把自己当成光。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技巧。但先在清醒的时候试试。记住，当别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才成功了。然后你可以进入梦境，然后进入睡眠，然后你可以觉知到你自己——第四个。



结束





=======================================================



第50章：移到根源



问题1昨晚你说过，通过改变外部，内部保持不变。但是，正确的食物、正确的劳动、正确的睡眠、正确的行为和行为不是也是内心转变的重要因素吗？完全忽略外部不是一个错误吗？



外部不能改变内部，但外部可以帮助，也可以阻碍。



外在因素会造成内在因素更容易爆发的局面。需要记住的是：外在的转变不是内在的。即使你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而且情况还在，内在也不会爆发。这种情况是必要的，是有帮助的，但这不是转变。而那些参与外部的人。。。。



外部是一个巨大的现象。你可以继续为生活而改变，但你永远不会满足，某些事情或其他事情仍有待改变，因为除非内心发生变化，否则外在永远不会完美。你可以继续改变它，打磨它，调理它。你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你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场地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人浪费了他们的生命。



如果你的思想痴迷于外在——食物、衣服、行为。。。我并不是说要忽视他们。不，我想说的是，不要痴迷于他们。



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如果你变得痴迷，它们可能会成为巨大的障碍。然后它变成了一种逃避，然后你只是在推迟内在的改变。你可以继续改变外在。内在甚至没有被它触及，内在保持不变。



你可能听过一个古老的印度寓言。在“Panchtantra”中，据说老鼠非常害怕猫；不断地处于恐惧、焦虑之中。他睡不着：他梦见那只猫，浑身发抖。一个魔法师，只是出于怜悯，把老鼠变成了猫。外表变了，但猫里面的老鼠立刻又害怕狗了。焦虑是一样的；只有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猫，现在是狗。战栗还在继续，痛苦还在，梦里仍然充满了恐惧。



于是魔法师把猫变成了狗。狗又害怕老虎了，因为里面的老鼠还是原来的样子。老鼠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有身体，外部。同样的焦虑，同样的疾病，同样的恐惧依然存在。魔法师把狗变成了老虎。老虎体内的老鼠立刻又害怕猎人。于是魔术师对老鼠说：“现在做回一只老鼠吧，因为我可以改变你的身体，但我不能改变你。”。你有一颗老鼠的心，我能做什么呢？”老鼠的心。




你可以继续改变外表，但老鼠的心是不变的。



这颗心制造了问题。形状会改变，形态会改变，但本质会保持不变。无论你是害怕猫、狗还是老虎，都没有区别。问题不在于你害怕谁；问题是你害怕。



重点是——我的重点是——你必须意识到，你的外在努力不应该成为内在转变的替代品。有一件事。采取一切可能的帮助。有合适的食物是好的，但痴迷于食物是荒谬和疯狂的。有正确的行为是好的，但痴迷于它是神经质的。你不应该对任何事情太执着。



在印度，有许多教派的桑雅生人痴迷于食物。他们一整天只想着食物：吃什么，不吃什么；谁应该准备食物，谁不应该准备食物。有一次我和一个桑雅生一起旅行。他只喝牛奶，只喝牛的奶，而且要白色奶牛的；不吃其它任何东西。这个人疯了。



记住：内在是主要的，重要的。外在是有帮助的，它是好的，但你不能专注于它。它不能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内在被遗忘。内部必须保留内在和中心。而外在，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改变但只是作为帮助。



不要完全忽略它。没有必要忽视它，因为真正的外在也是内在的一部分。它不是与之相反的东西，也不是与之相悖的东西，它不是强加给你的东西——它就是你。但在是中心，外在是外围。因此，要像边缘、圆周和边界一样重视——但边界不是家。所以好好照顾它，但不要为它变得疯狂。



我们的思想总是在设法寻找出路。如果你能参与到食物、性、衣服和身体中，你的思想就会放松，因为现在你不会走向内在。现在没有必要改变思想。现在没有必要摧毁思想，超越思想。随着食物的变化，同样的思想也会存在。你可以吃这个也可以吃那个——同样的想法也可能存在。只有当你向内移动时。。。你越深入内心，你就越需要停止思想。内在的道路是通往无念的道路。


思想变得害怕。它会试图找到一些逃跑的地方——去做一些外在的事情。然后思想就可以照原样存在了。你做什么都没有区别。你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思想可以存在，这个思想可以找到保持不变的方法。有时，当你与自然出口作斗争时，你的思想会发现一些更危险的异常出口。



它们非但不会成为帮助，反而会成为阻碍。



我听说穆拉·纳斯鲁丁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他的腿骨折了，所以打了石膏，他被告知三个月内不能上下楼梯。三个月后，他去看医生，取出了膏药。穆拉问道：“现在我可以上下楼梯了吗？”医生说：“现在你可以走了。你完全没事。”穆拉说：“现在我很高兴，医生。你简直不敢相信我有多高兴。整天从排水管爬上爬下真是太尴尬了。三个月来，我每天顺着排水管爬上爬下，整个社区都在嘲笑我。但你告诉我不要上下楼梯，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这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出口被堵住，那么异常就必然发生。而且你不知道思想的方式--它们非常狡猾，非常微妙。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找我。问题似乎很明显，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并非如此。有其他的东西被隐藏在心底，除非其他的东西被知道、抛弃、超越，否则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它会改变它的形状。





有人抽得太多了，他想戒烟。但吸烟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其他方面。



你可以戒烟，但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从其他方面解决。你什么时候抽烟？当你焦虑、紧张时，你就会开始吸烟，吸烟对你有帮助。你会感到更加自信，更加放松。



只要停止吸烟，你的紧张情绪就不会改变。你会感到紧张，你会感到焦虑；焦虑会到来的。然后你会做别的事情。



你可以找到一种美丽的替代品；它看起来很不一样。你可以做任何事。你可以用咒语代替吸烟，每当你感到紧张时，你可以说，RAM，RAM，任何连续的话。



你抽烟干什么？这就像是口头禅。你抽进呼出，你抽进又呼出——这变成了一件重复的事情。因为重复，你感到放松。重复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用一句咒语代替，RAM，RAM，没有人会说你做错了什么。但问题是一样的。



问题没有改变；只是你改变了把戏。以前你是用烟做的；现在你正在用一个词来做同样的事。重复有帮助；任何无稽之谈都会有所帮助。你只需要不断地重复。当你重复一件事时，它会让你放松，因为它会产生一种无聊感。无聊是一种放松。你可以做任何让人感到无聊的事情。



无聊是一种放松。你可以做任何制造无聊的事情。



如果你在吸烟，每个人都会说这是错误的。如果你在念咒，没有人会说这是错误的。但如果问题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这也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比前一个更危险，因为吸烟让你意识到这是错误的。现在，念诵这种你没有意识到的咒语，这种你没有认识到的疾病会更加危险和有害。



你可以在表面上做任何事情，但除非深层根源改变，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因此，对于外部，请记住：要意识到它，从表像走向根源，找到根源——你为什么紧张？有人吃得太多了。它可以停止。你可以强迫自己不要吃太多。但是为什么一个人吃得太多了呢？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在某个地方，思想在干扰。必须用思想去做一些事情；这不是身体的问题。你为什么继续塞自己？



对食物过于痴迷是一种爱的需要。如果你不被爱，你会吃得更多。如果你被爱，你可以爱，你会吃得更少。只要有人爱你，你就不能多吃。爱充满了你，你不会感到空虚。当没有爱的时候，你会感到空虚；必须塞些东西——你继续强迫吃东西。



这是有原因的，根本原因，因为孩子第一次遇到爱和食物是同时发生的。从同一个乳房，从同一位母亲那里，他得到了食物和爱——食物和爱联系在一起。如果母亲有爱心，孩子就永远不会吃太多。没有必要。他对爱总是很有把握；他知道，只要有需要，食物就会来，牛奶就会来，母亲也会来。他感到安全。但是，如果母亲不爱他，那么他就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不知道，当他感到饥饿时，食物是否会来，因为没有爱。



他会吃得更多。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它将成为一个无意识的根源。



所以你可以继续改变你的食物——吃这个，吃那个，不要吃这个——但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基本的根仍然存在。然后，如果你停止用食物填充自己，你就会开始用其他东西填充。还有很多方法。如果你停止吃得太多，你可能会开始积累金钱。再说一遍，你必须被一些东西填满；然后你继续积累金钱。



深入观察，你会发现一个积累金钱的人永远不会爱，不可能爱，因为金钱的积累真的是一种替代。有了钱，他现在会感到安全。当你被爱时，没有不安全感；在爱情中，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爱情中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



这一刻就足够了，这一刻就是永恒。你是接受性的。没有对未来的焦虑，没有对明天会发生的事情的焦虑——爱中没有明天。



但如果爱不在，那么明天就在。会发生什么？积累金钱，因为你不能依赖任何人。所以要依靠事物，依靠金钱和财富。有些人说，‘把钱捐出去。不要积累金钱。不依附于金钱但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因为内心的需求会保持不变——然后他会开始积累其他东西。






停用一个出口，你将不得不创造另一个出口——除非根被摧毁。所以不要太在意表象。要意识到你外在的根源是什么。



要意识到这一点，要保持警惕，并始终从表象走向根源，找出原因。无论多么令人不安，都要深入根源。一旦你了解了根，一旦根暴露了。。。。记住这条定律：根只能存在于黑暗中——不仅是树根，还有任何东西的根。他们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他们被曝光，他们就会死去。



所以，跟随你的外围移动；把它挖深，深入根，把根带到意识中，带到光明中。一旦你找到了根，它就会消失。你不必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你只需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问题凭借正确理解而消失了。对问题的正确理解，对问题的根本理解，就变成了问题的消失。



第二件事：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肤浅的；这不是你的全部。所以不要以行动来评判一个人，因为行动是非常原子的。你看到一个人在愤怒，你可以判断这个人充满了仇恨、暴力和复仇。但过了一会儿，愤怒就消失了；人变得尽可能地有爱，一种不同的芬芳，一朵不同的花朵，扑面而来。愤怒是原子般的。不要评判整个人。



但这种爱也是原子的。不要以这份爱来评判整个人。



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你的全部。你的行为仍然只是原子——当然是你的一部分，但你的整体超越了它们。你可以立刻变得与众不同。



无论从你的行为中了解到什么，你都可以反驳。你可能是一个圣人：此刻你可能成为一个罪人。没有人能想象你，一个圣人，能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做到。这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刻之前，你可能一直是一个罪人，下一刻你可以跳出来。



我想说的是，你的内在是如此广阔和伟大，以至于无法通过你的外在来评判它。你的外在仍然是肤浅的，偶然的。我将重复一遍。



你的外在仍然是偶然的，你的内在才是本质。所以记得要揭开内在的面纱，不要与外在纠缠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外在总是过去的。它总是死的，因为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都已经做了。它永远都是过去式的，永远都不存在。内在总是活着的，它就在此时此地，外在总是死的。如果你了解我——无论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知道我的过去，你就不了解我。我在这里，活着的人。这才是我的内在存在的点，而你对我的任何了解都只是外在的。它死了，不在了。



在你自己的意识中观察它。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对你的束缚。它不再是真实的；这只是一段回忆。你比这更伟大。你的无限可能就在那里。你是一个罪人或是一个圣人，这只是偶然的。你是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这只是偶然的。但你内在深处的存在并非偶然；这是至关重要的。



强调内在就是强调本质。这种内在仍然是自由的，它就是自由。外在是一种奴役，因为只有当外在发生时，你才能知道它；那么你就无能为力了。你能对你的过去做些什么呢？它无法撤消，你无法向后移动。你不能对过去做任何事；这是一种奴役。



如果你正确地理解它，那么你就可以理解因果报应理论，行动理论。



这一理论——印度教认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除非你超越因果报应，否则你是不自由的；除非你已经超越了一切行动，否则你将继续被束缚。不要太关注外在，也不要痴迷于它。把它当作一种帮助，但要不断记住，内在必须被发现。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技巧都是为了内在，为了如何发现它。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一些传统。。。。例如，最重要的宗教传统之一，耆那教。耆那教过于注重外在；太多了，以至于他们完全忘记了有什么像冥想，有什么像瑜伽的科学。他们完全忘记了。



他们执着于食物、衣服、睡眠和一切——但没有努力冥想。并不是说在他们的传统中最初没有冥想，因为没有冥想，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诞生，但他们在某些地方执着于外在。这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情况只是一种帮助；这不是目标。



你吃什么不是目标。你是什么才是目标。如果你的饮食习惯能帮助你发现存在，这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执着于吃，不断地思考它，那么你就错过了要点。



那你就是个瘾君子。你疯了，神经质。



问题2：所有的冥想技巧都是真的做了什么引导求道者找到自己的存在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从更深层次来说，不是。冥想技巧就是行动，因为你被建议去做一些事情。即使冥想就是做某事，即使安静地坐着也是做某事，甚至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做。因此，从表面上看，所有的冥想技巧都是实践。但从更深层次来说，它们并不是，因为如果你在它们上面取得了成功，那么这种做法就会消失。



只是在一开始，它看起来像是一种努力。如果你成功了，努力就会消失，整个事情就会变得自发而轻松。如果你成功了，那就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你就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了。它变得就像呼吸一样——它就在那里。



但在一开始，努力是必然的，因为思想不能做任何不是努力的事情。如果你说这是毫不费力的，那么整件事似乎很荒谬。



在禅宗中，非常强调不费力，师傅对弟子说：“坐着吧。”。什么都不要做弟子尝试。当然，除了尝试，你还能做什么？弟子试着坐着，他试着坐著，他试著什么都不做，然后师傅用杖打他的头，他说：‘不要这样做！我没有告诉你“试着”坐着，因为那是一种努力。



不要“试图”什么都不做，因为这是一种做。就坐吧！”如果我让你坐着，你会怎么做？你会做一些事情，这将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坐；一个努力将进入。你会努力坐着；会有一种应力。你不能简单地坐着。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当你试图简单地坐着的时候，它就变得复杂了。仅仅坐着的努力使它变得复杂。那该怎么办呢？



多年过去了，弟子继续坐着受到指责，被师傅谴责他没有抓住要点。但他只是继续，继续，继续下去，每一天他都是失败的，因为努力就在那里。他不能欺骗师傅。但有一天，只是耐心地坐着，就连这种坐着的意识也干脆消失了。一天，他突然坐着，像一棵树或一块石头，什么也不做。然后师傅说：“这是正确的姿势。现在你已经达到了。现在记住这一点。这就是坐的方式。”但要想不费吹灰之力，需要耐心和长期的努力。



一开始，努力会在那里，做也会在那里。但只有在一开始，这才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但你必须不断地记住，你必须超越它。一定会有一刻，你没有做任何冥想——只是在那里，它就发生了；只是坐着或站着，它就会发生；什么都不做，只是意识到，事情就会发生。



所有这些技巧都只是为了帮助你达到一个轻松的时刻。内在的转变，内在的实现，不可能通过努力来实现，因为努力是一种张力。努力是不能完全放松的；这种努力将成为一种障碍。



而有了“努力过”这个背景，渐渐地，你会有能力离开它。



这就像游泳一样。如果你了解游泳，你就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努力——但只是在开始的阶段。一旦你知道了它的感觉，一旦你知道它是什么，努力就没有了；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游泳。即使是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也无法说出游泳是什么，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无法向你解释他在做什么。其实，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让自己与水、与河流有着深刻的反应关系。他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如果他还在做，他仍然不是一个游泳专家——他仍然是业余爱好者，还在学习。



我给你讲一则轶事。在缅甸，一位佛教僧侣奉命为新寺庙设计，尤其是大门。所以他做了很多设计。他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弟子，所以他叫那个弟子靠近他。当他做设计的时候，弟子只是看着，如果他喜欢，他必须说这没关系，这是对的。如果他不喜欢，他就要说不。



师傅说：“你答应了，我才把图案送过去。”。如果你继续说不，我会放弃这个设计，创造一个新的。”数以百计的设计就这样被丢弃了。三个月过去了。师傅也害怕了，但他已经答应了，所以他必须遵守。弟子在那里，师傅会做设计，然后弟子会说不。师傅会再做一个。



有一天墨水快要用完了，师傅说：“出去找点墨水吧。”弟子出去了。师傅忘记了他，忘记了他的存在，变得毫不费力。



他的出现是个问题。他脑海里一直在想，那个门徒就在那里，在那里做判断。他一直在想，他是否会喜欢它，是否会再次丢弃它。这造成了内心的焦虑，师傅不可能是自发的。



弟子出去了。设计已经完成。门徒进来说：“太好了！但你以前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师傅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因为你在这儿。因为你，我一直在努力争取你的赞成。这一努力毁掉了整件事。因为你，我无法变得自然，无法流畅，无法忘记自己。”无论何时你在冥想，你所做的努力，成功的想法，都是障碍。



要意识到这一点。继续做下去，要意识到它。总有一天会到来。。。只要有耐心，就会有一天不付出努力。真的，你不在那里，只有冥想。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无法预测的，也没有人能说什么时候会发生。



因为如果某件事要通过努力来实现，可以预测——如果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只有当你变得不需要努力时，冥想才会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无法预测。关于你什么时候会成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可能会在这一刻取得成功，你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功。

整个事情取决于一件事——当你的努力平息，你变得自发，当你的冥想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你的存在，当你冥想就像爱。。。。



你对爱是无能为力的，或者你能吗？如果你做了什么，你就会伪造它。它会变成人造的。它不会深入。你不会参与其中。它会变成一场表演。爱就是——你对此无能为力。



你对冥想也无能为力。但我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因为那样你就会保持原样。你必须做一些事情，完全意识到只做是无法实现的。一开始就需要这样做。一个人不能离开它；一个人必须经历它。但一个人必须经过它，一个人必须超越它，一个毫不费力的漂浮必须实现。这条道路是艰难的，也是非常矛盾的。你找不到比冥想更矛盾的东西了。矛盾的是，它必须作为一种努力开始，而它必须作为不努力结束。但它确实发生了。你可能无法从逻辑上想象它会发生，但在经验上它会发生。总有一天你会受够你的努力。它平息了。



佛就是这样。六年来，他竭尽全力。没有人如此痴迷于开悟。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从一个老师转到另一个老师，无论教他什么，他都做得很完美。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没有老师能对他说：“你做得不好，这就是你没有取得成就的原因。”那是不可能的。他做得比任何大师都好，所以大师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说：“我们只能教这么多。



在这之上，我们不懂了，所以你去别的地方吧。”他是一个危险的门徒——只有危险的门徒才能做到。他研究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不管别人告诉他什么，他都会照做——绝对照别人说的做。然后他会走到师傅面前说：“我已经做了，但什么都没发生。那接下来怎么办？”老师们会说：‘你去别的地方吧。喜马拉雅山上有一位老师——去那儿吧或者，“某个森林里有一个老师——去那儿吧。”。



我们只知道他四处奔波了六年。他做了所有可以做的，所有人类可能做的，然后他受够了。整件事看起来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



一天晚上，他放松了所有的努力。他坐在菩提树下，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在这个灵性的探索中也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一切都结束了。不仅是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世界。突然间，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是空的。因为当没有什么可做的时候，思想就不能动了。思想的移动只是因为有事情要做——一些动机，一些目标。思想的移动是因为某些事情是可能的，某些事情是可以实现的，未来。如果不是今天，那么就是明天，但一个人有可能实现它——思想会动。



那天晚上，佛祖来到了一个死的点。其实，他就在那一刻死了，因为没有未来。什么都没有实现，什么都不可能实现——“我什么都做了。整个世界都是徒劳的，整个存在就是一场噩梦。”不仅物质世界变得徒劳，精神世界也变得徒劳。他放松了。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放松的事。这就是要理解的要点：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所以他放松了。他没有尽力放松。



在菩提树下，他并没有试图放松。没有什么可做的，没有什么紧张的，没有任何欲望，没有未来，没有希望。那天晚上他完全绝望了——放松了。放松发生了。你不能放松，因为有些事情还有待实现。这不断地搅动着你的思绪；你继续转啊转啊转。突然，旋转停止了，轮子停止了——佛祖放松了，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时，最后一颗星星正在落下。他看着最后一颗星消失了，随着最后一颗星的消失，他完全消失了，他变成了一个开悟的人。然后人们开始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什么？”现在你可以理解佛祖的难处了。如果他说他是通过一些方法实现的，那就错了，因为他是在没有方法的情况下才实现的。



如果他说他是通过努力获得的，那么也错了，因为他是在没有努力的情况下才获得的。但如果他说，‘不要付出任何努力，你会成功的’，那么就也错了，因为对他来说，这六年的努力是背景。如果没有这一努力，没有这六年的艰苦努力，这种不努力的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因为那疯狂的努力，他达到了顶峰，无处可去；他放松下来，摔倒在山谷里。



人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原因有很多。精神上的努力是最矛盾的现象。必须努力，充分意识到任何事情都不能通过努力实现。只要付出努力，就不会付出任何努力，只会毫不费力。但是不要放松你的努力，因为如果你放松了，你就永远不会达到佛所说的放松。你继续做每一项努力，所以当你仅仅通过努力就达到放松的地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例如，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在我看来，在西方，我执一直是中心点：我执的实现、我执的发展、强大我执的实现，一直是西方的全部努力。在东方，它一直是如何实现无我，如何成为一个非自我，如何忘记、臣服、彻底解散自己，这样你就不是了。东方一直在努力追求无我。西方一直在努力追求完善我执。



但这就是事物的矛盾性：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我执，你就不能臣服。只有当你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我执时，你才能臣服。否则你就不能臣服，因为谁会臣服？所以对我来说，两者都是半吊子，都处于痛苦之中——东方和西方都是。因为东方追求无我，这是结束的部分，而开始的部分却缺失了。






对我来说，灵性的探索是两者兼而有之。创造一个非常伟大的顶峰，创造一个完美的我执，只是为了化解它。这似乎很荒谬——只是为了消解它，只是为了实现深深的臣服，只是为了在某个地方失去它。你不能失去一些你没有的东西。因此，在我看来，人类必须同时接受这两件事的训练：帮助每个人创造一个完美的我执，一个充实的我执——但这只是旅程的一半——然后，帮助他们放弃它。



山峰越大，山谷就越深。我执越高，你的臣服就越深。这是为了一切。在精神的道路上，记住这种持续的矛盾。哪怕是一刻也不要忘记。成为完美的利己主义者，这样你就可以臣服，这样你就能溶解、融化。



做你能做的每一件事，只是为了达到一个努力离开你的地步，你完全毫不费力。



问题3你昨晚说过，心智（mind）越成长，我们就越知道心智的本质是混乱的。但是，这种心智的成长难道不是也会带来清晰吗？



我刚才所说的都与此有关。



是的，这会让你变得清晰，因为只有当你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心智时，你才会意识到你很困惑。即使要意识到心智是混乱的，也需要一个非常发达的头脑（mind）。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心智（mind）乱的人真的不是成熟的头脑。他们还很幼稚，还未成年，还在发育中。只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头脑才能意识到心智的本质，那就是混乱。当你发展了心智，冥想才有可能，因为冥想是相反的目标。



冥想意味着没有思想（mind）。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成立思想，你怎么能达到没有思想？所以，成立思想就是失去它。不要认为，如果一个人最终必须达到无念的状态，那么成立思想有什么用？——因为如果你没有成立思想，那么终极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只有思想在那里，它才会发生。所以我不反对思想，我不反对智慧。真的，我什么都不反对。我支持一切，因为一切都可以用来达到相反的极点。



有一个极性，如果没有一极，就无法到达相反的极性。疯子不能沉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思想。但是这个无念不是佛祖的无念。无念有两个维度：低于思想和高于思想。在思想之上是无念，在思想之下耶稣无念。你可以从思想掉下来：思想不在那里，但它不是冥想。你必须超越思想，只有这样，佛的无念才能实现。永远记住，因为它们太相似了，你可能会误解整件事。它们非常相似。




例如，一个孩子是纯真的。圣人也是纯真的——耶稣或奎师那——但他们的纯真并不幼稚。它是纯真的，而不是幼稚的；因为一个孩子是纯真的，只是因为他无知。他是纯真的，只是作为一个消极的东西，只是缺乏经验。



一切迟早都会爆发；他是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纯真只是火山爆发前的沉默。



圣人是超越自我的人。火山爆发已经发生；火山又安静了。但这种沉默是不同的。第一次的沉默很有内应力；那里有什么东西。沉默只是表面上的；在内在深处，那个孩子正准备骚乱。圣人已经通过了骚乱。旋风已经过去了。这种沉默，这种纯真，看似相似，却有着深刻的区别。



所以有时候一个白痴也会显得像圣人。白痴是圣人。他们并不狡猾；要想狡猾，就需要智慧。他们不是在计算；要想计算，需要头脑。白痴简单，天真，不狡猾，不算计。



他们骗不了任何人。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他们做不到。能力本身就不存在。他们看起来像圣人，有时圣人看起来像白痴，因为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在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维度上。



你可能会堕落到心智（mind）以下：然后也会发生无思想（mind）的情况，但这不是冥想。



你甚至已经失去了那即将成为迈向冥想的一步的思想。所以我并不反对思想。发展思想，发展智力，但要记住——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必须抛弃的手段。它必须像船一样使用。你到了对岸，就离开了船。完全忘记船。



问题4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制造了自己的伤口。尽管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创造它们呢？一个人何时以及如何停止制造自己的痛苦？






第一件事，也是需要理解的最基本的一件事，是每当你说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痛苦时，事实并非如此。你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你是自己痛苦的创造者。



你可能会这么想，因为你已经被教导了；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老师们一直在教导你，你是自己痛苦的创造者，没有人对此负责。



你听过这些，也读过这些。它们已经成为你的血液和骨头，它们已经成为了你无意识的条件，所以有时你会像鹦鹉一样重复“我们制造自己的痛苦”。但这不是你的感觉，也不是你的意识，因为如果你意识到了，那么其他的事情就不可能了。那么，你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创造它？



如果你真的感觉到，如果是你自己的感觉，你是自己痛苦的创造者，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停止——除非你想创造它，除非你喜欢它，除非是受虐狂。然后一切都好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说‘我享受我的痛苦’，那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创造它。但如果你说，‘我受苦，我想超越它。我想完全停止它——我明白我是创造者’，那么你错了。你不明白。



据说苏格拉底说过知识就是美德。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苏格拉底是对是错——知识就是美德。苏格拉底说，一旦你知道了某件事，你就不能违背它。如果你知道愤怒是痛苦的，你就不会生气。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意思——知识就是美德。你不能说‘我知道愤怒是不好的；我还是陷进去了。现在该怎么办？”苏格拉底说第一件事是错的。你不知道愤怒是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其中继续前行。如果你知道，你就不能在其中前行。你怎么能违背自己的知识呢？



我知道如果我把手放在火里会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就不能把手放进去。但如果有人告诉我，如果我听过传统，如果我读过经文，火是燃烧的，我不知道火，我也不知道任何类似的经历，只有这样我才会把手放进去——而且只有一次。



你能构想出它吗？你把你的手放进火里，你被烧伤了，你遭受了痛苦，你又去问：“我知道火在燃烧，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我的手放在火里。怎么办？”谁会相信你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如果你自己的痛苦和燃烧的经历不能阻止你，那么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现在不可能了，因为最后一种可能性已经错过了。但没有人会错过它；这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是对的，所有知道的人都会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很深的意义。。。。但请记住，知识一定要是你的。



借来的知识不行；借来的知识是无用的。除非这是你自己的经历，否则它不会改变你。其他人的经历也于事无补。



你听说你是自己痛苦的创造者，但这只是你的想法。



它没有进入你的存在，它不是你自己的知识。因此，当你在讨论时，你可以通过大脑来讨论，但当实际现象发生时，你会忘记，你会按照自己知道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照别人知道的方式。



当你放松、冷静、镇定、默默地讨论愤怒时，你可以说这是毒药，是疾病，是邪恶。但是，当有人让你生气时，就会发生完全的改变。



不是，这不是一场智力讨论，现在你参与进来了。一旦你卷入其中，你就会变得愤怒。后来，回想起来，当你再次冷静下来时，记忆会回来，你的大脑会再次开始运作，你会说，‘那是错误的。我那样做不好。我知道愤怒是不对的这个“我”是谁？——只是智力，只是肤浅的头脑。你不知道——因为当有人把你推向愤怒时，你就会把这种想法抛之脑后。就讨论而言，这是有用的，但当真正的情况出现时，只有真正的知识才会有所帮助。当没有情况时，你可以继续。即使在讨论中，真实的情况也可能出现。



对付可能会继续反驳你，以至于你生气，然后你就会忘记。



真正的知识意味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没有听说过，没有读过，也没有收集过关于它的信息——这是你自己的经历。



毫无疑问，因为在那之后，你就不能反对它。并不是说你必须努力不反对它；简单地说，你不能反对它。





我该怎么办？当我知道这是一堵墙，我想走出这个房间时，我该如何穿过这堵墙？我知道这是一堵墙，所以我会找那扇门。只有盲人才会试图穿过墙出去。我有眼睛。我看到什么是墙，什么是门。



但是，如果我想进去告诉你，‘我很清楚门在哪里，我知道这是一堵墙，但尽管如此，我怎么能阻止自己试图进去呢？’那就意味着，就我而言，这扇门看起来是假的。其他人告诉我这是门，但就我而言，我知道这门是假的。其他人告诉我这是一堵墙，但就我所见，我在这堵墙上看到了门，这就是我尝试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清楚地区分你所知道的和你所收集的知识。不要依赖信息。即使你从最权威的来源收集——信息就是信息。



即使佛对你说了这句话，它也不是你自己的，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帮助你。但你可以继续认为这是你的知识，这种误解会浪费你的精力、时间和生命。



最基本的事情是不要问该怎么做，这样痛苦就不会产生。最基本的是要知道你是痛苦的创造者。下一次，每当真正的情况出现，你正处于痛苦之中时，记得要弄清楚你是否是原因。如果你能发现你是原因，痛苦就会消失，同样的痛苦不可能再次出现。



但不要自欺欺人。你可以——这就是我这么说的原因。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可以说，‘是的，我知道我造成了这种痛苦’，但在内心深处，你任然觉得是别人造成的。你的妻子创造了它，你的丈夫创造了它。别人创造了它——这只是一种安慰，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安慰自己：“没有人创造它，我自己创造了它，总有一天我会阻止它。”但知识是瞬间的转变；没有“偶然”。如果你明白你创造了它，它就会立即平息。它不会再出现了。如果它再次出现，就意味着理解还没有深入。



因此，没有必要找出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停止。



唯一需要的是深入探究，找出谁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其他人是原因，那么它就无法阻止，因为你无法改变整个世界。如果你是原因，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只有虔诚才能引导人类走向无痛苦。没有其他可以引导，因为其他人都认为痛苦是由他人造成的；只有宗教说痛苦是由你造成的。所以虔诚使你成为命运的主人。你是你痛苦的原因，因此你可以是你幸福的原因。



结束






=======================================================


第51章：回归存在


经文：

76. IN RAIN DURING A BLACK NIGHT, ENTER THAT BLACKNESS AS THE FORM OF FORMS.
76.在漆黑的雨夜裡，進入那有如形式中之形式的黑暗。

77. WHEN A MOONLESS RAINY NIGHT IS NOT PRESENT, CLOSE EYES AND FIND BLACKNESS BEFORE YOU. OPENING EYES, SEE BLACKNESS. SO FAULTS DISAPPEAR FOREVER.
77.在無月的雨夜不存在時，閉上眼睛並發現那漆黑在你面前。再張開眼睛，看見那黑暗。於是種種扰动永遠消失。

78. WHEREVER YOUR ATTENTION ALIGHTS, AT THIS VERY POINT, EXPERIENCE.
78.無謂你的注意力落在何處，就是在這個點上，體驗。



（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曾经有一位博士，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一位杰出的学者，住在一个村庄里。邮政局长，村里的老邮政局长，对这位老人，这位博士产生了好奇。他很想知道这是一个治什么病的医生，所以有一天他问：“先生，你是一个怎样的医生？”那人说：“哲学博士。”老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他很困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这里有哲学这种病。”别笑了，因为那个老邮政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哲学是一种疾病。当然，哲学博士不是医生；相反，他们是一种疾病的完美受害者。



哲学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所以你不能用案例来看待它。它与人类一起诞生。它和人类或人类思想一样古老。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受害者——因为思考没有任何结果；或者，它会让你陷入恶性循环。你移动频繁，如果你是专家，你可以移动得很快，但你什么也达不到。



这一点必须非常深刻地理解，因为如果你不能理解和感受到这一点，你就无法进入冥想。冥想意味着反哲学的方法。哲学意味着思考，冥想意味着一种不思考的状态。



他们是截然相反的。



这只是人的本性——思考问题并试图找到答案。但是哲学没有答案。科学有一定的答案，宗教有一定的回答，但哲学没有答案。哲学似乎得出的所有答案都只是表象：如果你深入研究，你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因此，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更多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



科学有一定的答案，因为科学不是靠思考，而是靠实验。思考只是一种帮助，但基础是实验。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给出了一些答案。哲学家，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已经运作了几个世纪，但没有一个答案，也没有一个结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思维的本质是这样的，如果你把思维作为实验的帮助，就会有所成就；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会得出某些答案。



但宗教也有一定的答案，因为宗教也是实验。科学实验是对客体的，宗教实验是对主体的，但两者都是实验，都依赖于实验。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哲学——纯粹的思维，抽象的思维，没有实验。你可以继续下去，你可以继续，但你什么都达不到。抽象思维，思辨思维，是无限的思维。你可以享受，你可以享受旅程，但没有目标。



宗教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都相信实验。宗教实验当然比科学更深入，因为在科学中，实验者自己并不参与其中。他用工具工作，用东西工作，用物体工作；他仍然置身事外。宗教是一门更深层次的科学，因为实验者自己就是被实验者。没有任何工具离开他，没有任何物体在他之外。他既是——他的工具，他的对象，他的方法；他就是一切。他必须自己努力。



这是艰巨的。因为你参与其中，所以这是艰巨的。因为你参与其中，实验就会变成经验。在科学中，实验仍然是一个实验。科学家不会被它感动，不会被它改变。科学家将保持不变。但在宗教中，通过实验，你将完全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你不可能还一模一样；你一定会被改变。这就是宗教实验变成经验的原因。





记住这一点：你可以继续思考上帝、灵魂和另一个世界，你可以通过思考来假装你对上帝有所了解。



那将是错误的。你对上帝一无所知——“关于about”这个词太荒谬了。



你可以认识上帝，但你不能知道“关于”——“关于”创造了哲学。



你怎么知道上帝？或者，例如，你怎么能知道爱情？你可以知道爱，但不能谈论爱，因为“关于”意味着是别人知道，而你只是相信他的知识。你收集和收集意见。你说，‘我对上帝有所了解。’所有“关于”的知识都是虚假的、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被它所欺骗。



你可以认识上帝，你可以认识爱，你可以了解自己，但忘了这一点。



这就是哲学。《奥义书》说了些什么，《吠陀经》说了些什么，《圣经》说些什么，《古兰经》也说了些什么，但对你来说，所有这些都将变成“关于”。除非它成为你的经验，否则它是徒劳的，浪费的。



这一点必须深入你的内心，因为你可以继续思考，而头脑是这样的，你可以开始思考冥想。你可以把任何东西作为冥想和思考的对象。即使是关于冥想，你也可以思考，你可以继续思考——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说的方法太多了。有一个危险：你可能会开始思考这些方法，你可能会变得知识渊博。那不行，那没有用。它不仅没有用，而且很危险——因为冥想是经验，知道“关于”是毫无价值的。



记住“经验”这个词。生命的问题，生命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存在性的，它们不是推测性的。你不能通过思考来解决它们；你只能通过生命来解决它们。通过生命开启未来。通过思考，未来永远不会打开。相反，即使是现在也会结束。你可能没有观察到：每当你思考时，会发生什么？无论何时思考，你都是封闭的。所有存在的东西都会掉落。你在脑海中沿着幻想的道路前行。一个词创造另一个词，一个想法创造另一种想法，然后你继续前进。你思考得越多，你就离存在越远。思考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这是一种梦的方式；它是概念上的梦。回到地球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非常世俗的；不是世俗的，而是非常世俗的，现实的。回到现实中吧。



只有当你深深扎根于存在之中，生命中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思想中飞翔，你会远离根源，离得越远，解决任何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你会混淆一切，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纠缠。越是纠缠，你就会想得越多，你就会走得越远。提防思考！



现在我们将进入技术。



第一个技巧：在一个黑色夜晚的雨中，融入这包含所有形式的黑暗。



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秘学派，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派被称为埃塞克斯学校。耶稣是在那所学校里被教导的；他属于Essenes教派。Essenes教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认为上帝是绝对黑暗的团体。《古兰经》说上帝是光，《奥义书》说上帝也是光，《圣经》说上帝就是光。而Essenes教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为上帝是绝对黑暗的传统，绝对黑暗，只是一个无限的黑夜。



这是非常美的；很奇怪，但很美，很有意义。你必须理解它的含义，然后这个技巧会很有帮助，因为这是Essenes教派进入黑暗的技巧，与黑暗融为一体。



但是为什么上帝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象征为光？不是因为上帝是光明，而是因为人害怕黑暗。这就是人类的恐惧——我们喜欢光明，害怕黑暗，所以我们不能把上帝想象成黑暗。这是人类的观念。我们认为上帝是光明，因为我们害怕黑暗。



我们的神是出于恐惧而创造的。我们赋予他们形状和形态。这种形状和形态是我们赋予的——它展示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东西，而不是关于我们的神。它们是我们的创造。



我们在黑暗中害怕，所以上帝就是光。但这些技术属于其它学派。



Essenes的人说，上帝是黑暗，其中有某种东西。有一点：黑暗是永恒的。光明来了又去，黑暗依然存在。早晨，太阳会升起，会有阳光；到了晚上，太阳将落山，黑暗将降临。因为黑暗不会升起任何东西——它总是在那里。它从不升起也从不落下。光来了又走；黑暗依然存在。光总是有一些来源；黑暗是没有来源的。有某种来源的东西不可能是无限的；只有没有来源的东西才能是无限的和永恒的。光具有一定的扰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在光线下睡觉。它产生了一种紧张感。黑暗是放松，完全放松。






但是我们为什么害怕黑暗呢？因为光在我们看来是生命——它是；黑暗似乎就是死亡。生命来自光明，当你死的时候，你似乎陷入了永恒的黑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死亡描绘成黑色，而黑色已经成为哀悼的颜色。上帝是光明，死亡是黑暗。但这些都是我们的恐惧。事实上，黑暗是无限的；光线是有限的。黑暗似乎是一个子宫，一切都从中产生，一切都落入其中。



Essenes采取了这一观点。它非常美丽，也非常有帮助，因为如果你能爱黑暗，你就会变得不怕死。如果你能进入黑暗——只有在没有恐惧的时候才能进入——你就会完全放松。



如果你能与黑暗融为一体，你就解散了，这就是臣服。现在没有恐惧，因为如果你与黑暗融为一体，你就与死亡融为一体。



你现在不能死。你已经变得不死了。黑暗是永恒的。光明来了又去；黑暗是永恒的。



对于这些技术，首先你必须记住，你的脑海中不应该对黑和黑暗感到恐惧，否则你怎么能做这个实验呢？首先必须消除恐惧。所以，做一件事作为第一步：坐在黑暗中，关灯，感受黑暗。要有爱的态度；让黑暗触摸你。看看它。在黑暗的房间或黑暗的夜晚睁开你的眼睛；进行交流，在一起，接受关系。你会变得害怕——然后这些技巧没有任何帮助，你无法做到。



首先，需要与黑暗建立深厚的友谊。有时在每个人都已经入睡的夜晚，留在黑暗中。什么都不要做，只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会给你一种深刻的感觉，因为它太放松了。



因为恐惧，你还不知道。如果你不觉得困，你会立即开灯，开始阅读或做一些事情，但你不会一直呆在黑暗中。

要坚持下去。如果你能坚持下去，你就会有新的机会，与它建立新的关系。


人类完全封闭了自己，不想受黑暗的影响。这是有原因的，历史的原因——因为夜晚非常危险，人在洞穴或丛林中。到了白天，他更安全了：他可以看到四周，没有野兽可以攻击他；或者，他可以做一些安排，一些保护——至少他可以逃脱。但在夜里，到处都是黑暗，他很无助，所以他变得害怕——这种恐惧已经进入了无意识；我们仍然很害怕。



我们现在不住在洞穴里，也不受野生动物的摆布，没有人会攻击我们——但恐惧是存在的，它已经根深蒂固，因为数百万年来，人类的思想一直在恐惧。你的无意识不是你自己的；它是集体的，它是世袭的，它取决于你。恐惧就在那里，因为恐惧，你无法与黑暗交流。



还有一件事：因为这种恐惧，人们开始崇拜火。当火被发现时，火就成了神。不是说火是神，而是因为对黑暗的恐惧。



白天有光，没有恐惧——人受到了更多的保护。夜晚是黑暗的，所以当火被发现时，火当然成了神——最伟大的神。帕西人仍在继续崇拜火。对火的崇拜是由于对黑暗的恐惧而产生的。在夜晚，火成了朋友，保护者，神圣的安全。这种恐惧仍然存在。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无法意识到，但在晚上关灯坐着——原始的恐惧会降临到你身上。在你自己的房子里，你会开始感觉到周围有一些野生动物。一些噪音会来，你会害怕野生动物——一些危险就在身边。这种危险并不存在；那是在你的潜意识里。



因此，首先你必须克服潜意识的恐惧，然后你才能进入这些技巧，因为这些技巧与黑暗有关。Shiva正在提供所有可能的技巧。



我对这些技巧的亲身体验非常美妙。如果你能做到，那就太棒了。你将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放松。但首先要揭开你潜意识的恐惧，试着热爱黑暗并留在其中。这是非常幸福的。一旦你知道，一旦你接触到它，你就接触到了一个非常深层的宇宙现象。









所以，每当你有机会在黑暗中醒来。。。。因为你可以做两件事：要么开灯，要么睡觉。两者都是逃避黑暗的伎俩。如果你睡着了，那么你就不怕，因为你没有意识。或者，如果你有意识，那么你就会开灯。不要开灯，也不要睡觉。



要留在黑暗中。



人们会感到许多恐惧。感受它们。注意他们。把它们带到你的意识中。



他们会自己来的，当他们来的时候，你仍然只是一个见证人。。它们会消失，很快就会有一天，你可以在黑暗中完全臣服，无所畏惧。彻底放手，你可能会陷入黑暗。然后一个非常美丽的现象发生了。然后你可以欣赏Essenes的说法，上帝是黑暗的，绝对的黑暗。



在黑夜的雨水中，融入这包含所有形式的黑暗。



所有形态都从黑暗中产生，并溶解在黑暗中。世界从黑暗中诞生，然后又回到黑暗中。黑暗是子宫，是宇宙的子宫。



不受干扰的、绝对的寂静就在那里。



Shiva说，在下雨的夜晚，当一切都是黑色的，当云层密布，看不到星星，天空完全黑暗时，做这项技术会很好。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色夜晚。。。融入这包含所有形式的黑暗。成为黑暗的见证者，然后将自己融入其中。它是包含所有形式的形式。你是一种形态——你可以融入其中。



当有光的时候，你就被定义了。我能看到你，光就在那里。你的身体是有定义的。你被定义了，你有边界。边界的存在是因为光线。



当光线不在那里时，边界就会溶解。在黑暗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被定义的，一切都融合到其他事物中。表单消失。



这可能是我们恐惧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没有被定义，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脸看不见，身体也看不见。一切都融合成一种无形的存在。这可能是恐惧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无法感受到你定义的存在。存在变得模糊，恐惧进入，因为你现在不知道自己是谁。自我不可能存在：没有定义，很难作为一个自我存在。一个人感到害怕。人们希望光在那里。



沉思、冥想、融合，融入黑暗比融入光明更容易，因为光明赋予了区别。黑暗消除了一切区别。在阳光下，你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光给你一种个性，一种独特性——受过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圣人或罪人。灯光显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黑暗笼罩着你，接纳着你——而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它只是在没有任何定义的情况下接受你。你被包围了，你变成了一体。



黑暗总是在做这件事，但因为你害怕，你无法理解它。放下你的恐惧，成为一体。



融入这包含所有形式的黑暗。



融入黑暗。

..你如何融入黑暗？三件事。一：凝视黑暗。努力盯着任何光源的火焰都很容易，因为它是一个尖锐的物体；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黑暗不是一个物体；它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你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物体。凝视着真空。它就在那里；你只要看着它。放心，看着它。它会开始进入你的眼睛。当黑暗进入你的眼睛时，你就进入了它。



在黑暗的夜晚做这个技巧时，要睁大眼睛。不要闭上眼睛，因为闭上眼睛你会有不同的黑暗。那是你自己的，精神上的；这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消极的部分；这不是正面的黑暗。这是光明：你闭上眼睛，你可能会有黑暗，但黑暗只是光明的负面。就像当你看着窗户，然后闭上眼睛时，你会看到窗户的负像。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关于光的，所以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对光有一种负面的体验，我们称之为黑暗。但这不是真的。



睁开你的眼睛，在黑暗中保持睁开的眼睛，你会有一个不同的黑暗——积极的黑暗。凝视它。继续凝视黑暗。



你的眼泪会流出来，你的眼睛会痛，会痛。



不要担心，继续。当黑暗，真正的黑暗进入你的眼睛时，它会给你一种非常深刻的舒缓感。当真正的黑暗进入你的内心时，你会被它填满。




而这种黑暗的进入将清空你所有消极的黑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现象。你内心的黑暗是消极的；是逆光的。不是没有光；这是逆光的。Shiva所说的包含一切形式的形式不是这种黑暗，而是真正的黑暗。我们如此害怕它，以至于我们创造了许多光源作为保护，我们生活在一个明亮的世界里。然后我们闭上眼睛，明亮的世界在里面消极地反射。我们已经失去了与那真正的黑暗的联系——Essenes的黑暗，或者Shiva的黑暗。我们没有接触过它。我们变得如此害怕它，以至于我们完全把自己拒之门外。我们背对它。



所以这将是困难的，但如果你能做到，这是奇迹，这是神奇的。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当黑暗进入你的时候，你就进入了它。它总是相互的，相互的。如果没有宇宙现象进入你，你就无法进入任何宇宙现象。你不能强奸它，你不能强迫任何人进入。如果你是可用的、开放的、接受的，如果你让位于任何进入你的宇宙现象，那么你才会进入它。



它总是相互的。你不能强迫；你只能允许。



现在很难在城市中找到真正的黑暗；在我们的房子里很难找到真正的黑暗。用虚幻的光，我们使一切都变得虚幻。即使我们的黑暗被污染了，它也不是纯净的。因此，搬到一些偏远的地方，却感到黑暗是件好事。



只要去一个没有电的偏远村庄，或者搬到一座山峰上。



只需在那里呆一周，体验纯粹的黑暗。



你会以一个不同的人回来，因为在那七天的绝对黑暗中，所有的恐惧，所有原始的恐惧，都会出现。你必须面对怪物，你必须面对你自己的潜意识。全人类都会。。。就好像你正在经历已经过去的整个过程，从你的潜意识深处，许多事情将出现。它们看起来会很真实。你可能会感到害怕，恐惧，因为它们将是如此真实——它们只是你的心理创造。



在我们的疯人院里，许多疯子并没有遭受任何其他的痛苦，只是他们内心爆发的原始恐惧。恐惧是存在的；疯子们害怕，害怕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让那些原始的恐惧消失。如果能帮助疯子沉思黑暗，疯狂就会消失。



但只有在日本，他们才会为此付出一点努力。



对于疯子，他们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有人发疯、精神病或神经质，日本的方法是根据情况需要，允许他隔离三周或六周。他们只是允许他与世隔绝。没有医生，没有精神分析师去找他。食物会供应，他的需求得到了照顾，他独自一人。



夜晚没有灯光；在黑暗中，他是孤独的——当然是痛苦的，经历了许多阶段。所有的关心都得到了照顾，但没有人陪伴他。他必须立即直面自己的疯狂。在三到六周内，这种精神失常开始消失。实际上什么都没做；他只是一个人呆着。



这是他们采取的唯一措施。



西方精神病学家对此感到惊讶。他们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他们工作了很多年。他们进行心理分析，治疗，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从不放过这个人。他们从未让他完全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无潜识。因为你给予的帮助越多，他就越无助，因为他就越依赖你。这个问题是一种内在的相遇；真的没人能帮上忙。所以那些知道的人，他们会让你面对自己。



你必须接受你的潜意识。这种对黑暗的沉思会完全吸收你所有的精神失常。



试试看。即使在家里你也可以试试看。每天晚上，在黑暗中呆一个小时。



什么都不要做，只盯着黑暗看。你会有一种融化的感觉，你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进入你，你正在进入一些东西。



在黑暗中生活三个月，每天一个小时，你会失去所有的个体性和分离感。那你就不是一座孤岛；你将成为大海。你将与黑暗融为一体。黑暗是如此的海洋：没有什么是如此的浩瀚，没有什么是那么的永恒。没有什么东西离你这么近，也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如此害怕和恐惧。它就在拐角处，一直在等着。



在黑暗的雨夜中，融入这包含所有形式的黑暗。



凝视，让它进入你的眼睛。



第二：躺下来，感觉自己就在妈妈身边。黑暗是母亲，是一切之母。想想：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里有什么？除了黑暗，你想不出别的了。如果一切都消失了，还会有什么？黑暗将在那里。



黑暗是母亲，子宫，所以躺下，感觉自己躺在母亲的子宫里。它会变得真实，它会变得温暖，迟早你会开始感觉到黑暗，子宫，从任何地方包围着你。你在里面。



第三：移动、上班、说话、吃饭、做任何事情，都会给你带来一片黑暗。



已经进入你体内的黑暗，就带着它吧。正如我们在讨论携带火焰的方法一样，带着黑暗吧。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如果你带着火焰，感觉自己是光明，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发出某种奇怪的光，那些敏感的人也会开始感觉到，黑暗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如果你体内有黑暗，你的整个身体会变得如此放松、平静、凉爽，让人感觉到。当你携带光明的时候，有些人会被你吸引，当你携带黑暗的时候，一些人会逃离你。他们会变得害怕和害怕。他们将无法忍受如此沉默的存在；这对他们来说将变得难以忍受。




如果你体内有黑暗，那些害怕黑暗的人就会试图逃离你；他们不会靠近你。每个人都害怕黑暗。你会开始感觉到朋友要离开你了。当你进场时，你的家人会感到不安，因为你像一池凉水一样，每个人都很躁动。他们很难直视你的眼睛，因为你的眼睛会变得像山谷一样深，像深渊。如果有人看着你的眼睛，他会头晕，那里会有一个深深的深渊。



但是你会感觉到很多东西。你不可能生气。带着黑暗，你不可能生气。



带着火焰，你很容易生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为火焰会让你兴奋。带着火焰，你会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性感，因为火焰会让你兴奋，它会创造激情。但是带着黑暗在你的内心，你会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性恋发生在你身上。你不会感觉到性；你不会轻易发火。激情会消失。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



你会觉得这些词语变得无关紧要，毫无意义。你只是存在。



一整天带着黑暗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因为当你在晚上沉思和冥想黑暗时，你一整天带着的内在黑暗会帮助你相遇——内在会来迎接外在。



只要记住你带着黑暗——你充满了黑暗，身体的每个毛孔，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黑暗——你就会感到很放松。试试看。你会感到很放松的。你里面的一切都会慢下来。你将不能跑步，你会走路，而且走路的速度也会减慢。你会走得很慢，就像孕妇走路一样。你会走得很慢，非常小心。你带着什么东西。



当你带着火焰时，情况恰恰相反：你的行走会变得更快；相反，你想跑步。



会有更多的运动，你会变得更加活跃。带着黑暗你会放松的。其他人会开始觉得你很懒。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做了两年这个实验。我变得如此懒惰，以至于早上起床都很困难。我的教授们对此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认为我出了问题——要么我生病了，要么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一位非常爱我的教授，我的系主任，非常担心，在我考试的日子里，他会在早上从宿舍来接我，只是为了带我去考场，这样我就可以准时到达。每天他都会看到我进了大厅，只有这样他才会感觉良好，然后回家。



试试看。在你的子宫里带着黑暗，变得黑暗，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走路，吃饭，坐着，做任何事情，记住，黑暗充满了你；你充满了它。然后看看事情是如何变化的。你不能兴奋，你不能非常活跃，你不能紧张。你的睡眠会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梦境会消失，你一整天都会像喝醉了一样移动。



苏菲派使用了这种方法，这是苏菲派的一个特殊教派，这些苏菲派被称为醉酒的苏菲派。他们陶醉在黑暗中。他们在地上打洞，每天晚上躺在洞里，躺在洞里面冥想——冥想黑暗，与黑暗融为一体。



他们的眼睛会告诉你他们喝醉了。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感受到如此深刻的放松，如此放松的振动，只有当你深深地陶醉或感到非常困倦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只有这样，你的眼睛才能显示出那种表情。他们被称为醉醺醺的苏菲，他们醉倒在黑暗中。



第二个技巧：当没有无月亮的雨夜时，闭上眼睛，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睁开眼睛，看到黑暗。



扰动永远消失。



我说过，如果你闭上眼睛，黑暗将是虚假的，那么如果没有无月的夜晚，没有黑夜该怎么办？如果有月亮，月光在那里？这段经文提供了一把钥匙。



当一个没有月亮的雨夜不存在时，闭上眼睛，发现眼前一片黑暗。



这种黑暗一开始是错误的。你可以把它变成现实，而让它变成现实的方法是——睁开眼睛，看到黑暗。首先闭上眼睛，看到黑暗。然后睁开眼睛，在外面看到你在内在看到的黑暗。如果它在外面消失了，那就意味着你所看到的内在的黑暗是虚假的。



这有点困难。在最初，你带着真正的黑暗。在第二秒，你就把假的拿出来——继续拿下去。



闭上眼睛，感受黑暗；睁开你的眼睛，用睁开的眼睛看到黑暗。



这就是你如何摆脱内心的虚假黑暗——继续扔掉它。这至少需要三到六周的时间，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能够摆脱内在的黑暗。当你能把内在的黑暗带出去的那一天，你已经来到了内在真正的黑暗。真实的可以携带；虚假的无法携带。



这是一次非常神奇的经历。如果你能把内在的黑暗带出去，即使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你也能把它带出去，一片黑暗在你面前蔓延。这种体验很奇怪，因为房间光线明亮。甚至在阳光下。。。如果你来到了内在的黑暗，你就能把它带出来。然后一片黑暗出现在你眼前。你可以继续摊开它。



一旦你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你就会有黑暗，就像最黑暗的夜晚，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太阳在那里，但你可以摊开黑暗。黑暗总是在那里；即使太阳在那里，黑暗也在那里。你看不见它；它被阳光遮住了。一旦你知道如何揭露它，你就可以揭露它。



在西藏，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法。他们可以把事物从内在世界带到外部世界。你可能听说过一种非常著名的技术；他们称之为“热瑜伽（拙火定）”。夜晚很冷，冰冷，雪在下，一位藏族僧侣，一位西藏喇嘛，可以坐在开阔的天空下，周围都是雪，温度低于零度，他可以开始出汗。



这是一个医学奇迹。他怎么出汗了？他正在把内在的火带出来。



而内在的凉爽或内在的寒冷也可以被带出来。马哈维亚Mahavir对此很熟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试图解释它。耆那教徒认为他只是在苦修；事实并非如此。据说，每当夏天，炎热的季节，太阳火辣辣的时候，他总是站在一个没有树荫、没有树木的地方。夏天，他会站在烈日下，冬天，他会找到一个冷的地方，最冷的地方——树下、树荫下、河边，或者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地方。




在寒冷的季节，他会找到一个凉爽的地方冥想，在炎热的季节，他会找到最热的地方冥想。人们认为他疯了，他的追随者认为他只是在做苦行。事实并非如此。他其实在尝试这样的内在技巧。



当天气很热的时候，他试图让自己内在感到寒冷——只有在对比中才能感觉到。当外面很冷的时候，他带来了内在的热量——只有当有对比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他不是身体的敌人，也不是像耆那教徒认为的那样反对自己的身体。他们认为他在杀死自己的身体，认为如果你能杀死你的身体，你就能杀死你的欲望。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什么也没做。



他把内在带了出来，他受到了内在的保护。就像西藏喇嘛可以制造热量，他们可以在下雪时出汗一样，Mahavir会站在灼热的太阳下，他不会出汗。他带来了内在的寒冷，这种内在的寒冷会出来保护他的身体。



同样，你可以带来你内在的黑暗，这种感觉很酷。如果你能带上它，你就会受到它的保护：没有兴奋，没有激情会打扰你。试试看。这三件事：睁开眼睛凝视黑暗，让黑暗进入其中。



第二：感受周围的黑暗就像母亲的子宫；与之共存；越来越忘记自己。第三：无论你走到哪里，心中都要有一片黑暗。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黑暗就会变成光明。你将在黑暗中获得开悟。



当没有无月的雨夜时，闭上眼睛，看见眼前一片漆黑。睁开眼睛，看到黑暗。



这就是方法。首先感受它的内在，深深地感受它，这样你才能感知它。然后突然睁开眼睛，感觉出来。这需要时间。


扰动永远消失。



如果你能把内在的黑暗带到外面，扰动就会永远消失，因为如果你能感受到内在的黑暗，你就会变得如此静止，如此沉默，如此不可激发，扰动就不会再伴随着你。



记住这一点：只有当你倾向于兴奋，如果你倾向于激动，扰动才会存在。它们本身并不存在；它们存在于你兴奋的能力中。



有人侮辱你，你内心没有黑暗来接受这种侮辱；你会发火，你会生气，你会变得火热，然后一切都有可能。你可以暴力，你可以杀人，你可以做只有疯子才能做的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你现在疯了。有人称赞你：你又疯狂到了另一个极端。



你周围都有一些情况，你无法吸收。侮辱佛：他可以吸收，他可以简单地吞下，消化。谁能消化这种侮辱？内在的黑暗，寂静。你扔了所有有毒的东西；它被吸收了。没有任何反应。



试试这个，当有人侮辱你时，只需记住你充满了黑暗，突然你会觉得没有反应。你穿过一条街；当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或男人时，你会很兴奋。感觉自己充满了黑暗；激情会突然消失。你试试看。这绝对是实验性的，没必要相信。



当你觉得自己充满了激情、欲望或性时，只需记住内心的黑暗。闭上眼睛，感受黑暗的一瞬间，激情消失了，欲望也不在了。



内在的黑暗已经吸收了它。你已经成为一个无限的真空，任何东西都可能落入其中，它不会再回来。你现在就像一个深渊。



这就是为什么Shiva说：所以错误永远消失。这些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事实确实如此。但不要因为它们看起来很简单而不尝试就离开它们。他们可能不会挑战你的自我，但仍然会尝试。我们总是从不尝试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太简单了，不可能是真的。真理总是简单的，从不复杂。它没有必要复杂。只有谎言才是复杂的。它们不可能是简单的，因为如果它们是简单就会立即被识破。因为某件事看起来很简单，我们认为它不可能。并不是说它不可能，而是因为只有当某件事很困难时，我们的自我才会受到挑战。因为你，许多学校和许多系统的方法变得复杂起来。没有必要，但他们必须制造复杂性，不必要的障碍，让它们变得困难，让你感觉良好，因为你的自我受到了挑战。如果某件事很难，只有少数人能做到，那么你会觉得，‘现在，这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些方法非常简单。Shiva没有考虑到你。他只是简单地描述了确切的方法——尽可能简单，尽可能电报化，只描述了最基本的内容。








所以不要寻求任何自我挑战。这些技巧并不是让你陷入自我之旅。



它们可能不会挑战你，但如果你能尝试它们，它们会改变你。挑战是不好的，因为有了挑战你就会兴奋，你就会发疯。



第三个技巧：无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体验。



无论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体验。什么？什么实践？在这个技巧中，首先你必须培养注意力。你必须培养一种专注的态度，只有这样，这种技巧才会成为可能，所以无论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你都可以体验——你可以体验自己。只要看一朵花，你就可以体验自己。那么，看一朵花就不仅仅是看这朵花，还是看看花的这个人——但前提是你知道注意力的秘密。



你也在看一朵花，你可能认为你在看这朵花，但你已经开始思考这朵花，而这朵花却被错过了。你已经不在了，你去了别的地方，你已经搬走了。注意力是指当你看着一朵花时，你正在看着一朵花，而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就好像思想已经停止了，就好像现在没有思考，只有对那朵花的简单体验。你在这里，花在那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思想。



突然间——如果可能的话——突然间，你的注意力会从花朵中恢复过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它将变成一个圆圈。你会看着那朵花，那目光就会回来；花朵会反射它，重新反弹它。如果没有思想，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你不仅在看花，你也在看观看者。



然后，观看者和花朵变成了两个物体，你也成为了两者的见证人。



但第一注意力必须训练，因为你根本没有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只是在闪烁，从这个转移到那个，从那个转移到更远的地方。你一刻也不专心。即使我在这里讲话，你也永远听不到我所有的话。你听到一个词，然后你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你回来，你听到另一个，然后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你听到了几句话，填补了空白，然后你认为你听到了我的话。无论你随身携带什么，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是你自己创造的。



只要你从我那里听到几句话，然后你就填补了空白，无论你填补了什么，都会改变一切。我说了一句话，你已经开始思考了。你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你能在听的时候保持沉默，你就会变得专注。



注意力意味着一种无声的警觉，没有思想的干扰。



开发它。你只能通过做来开发它；没有别的办法。多做它，你就会发展它。做任何事情，在任何地方，努力发展它。



你乘坐汽车或火车旅行。你在那里干什么？努力培养注意力；不要浪费时间。你将在火车上呆上半个小时：培养注意力。就在那里。别想。看着别人，看着火车，或者看着外面，但要做那个看者，什么都不要想。停止思考。只是看。你的目光会变得直接、穿透，从任何地方你的目光都会反射回来，你会意识到看者。



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因为有一堵墙。当你看着一朵花时，首先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看；它们有自己的颜色。然后那目光转向那朵花。它又回来了，但你的思想又给了它不同的颜色。当它回来的时候，它永远不会发现你在那里。你跑到别的地方了，你不在那里。



每一个看都会回来；每件事都会反射和回应，但你不在这儿就不能接受它。所以要去接受它。一整天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尝试它，渐渐地，你会变得专注。带着这种专注去做：无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体验。



然后去任何地方看，但只是简单地看。



注意力已经转移——你将体验到自己。但第一个要求是要有专注的能力。你可以练习。没有必要花额外的时间。



无论你在做什么——吃饭、洗澡、站在淋浴间里——都要专心。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做任何事时都是有思想的，我们在不断地为未来做计划。你可能在火车上旅行，但你的思想可能在安排其他旅程；规划。别这样。



一位名叫睦州的禅宗僧侣说：“这是唯一我所知道的冥想。我一边吃，一边吃。







我走路的时候，我就走路。当我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无论发生什么，都发生什么。我从不干涉。”这就是全部——不要干涉。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允许它发生；你就在那里。这会让你全神贯注。当你有注意力的时候，这个技巧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无论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体验。



你将体验体验者；你会回到你自己。从任何地方你都会被反弹；从任何地方你都会被反射。整个存在将成为一面镜子；你会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反映。整个存在将反映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认识自己，这是前所未有的。



除非整个存在成为你的一面镜子，除非存在的每一部分都揭示了你，除非每一段关系都打开了你。。。。你是一个无限的现象——普通的镜子是做不到的。你内在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除非整个存在变成一面镜子，否则你将无法瞥见。当整个宇宙变成一面镜子时，只有这样你才会反映出你存在的神性。



让存在成为一面镜子的技巧是：创造注意力，变得更加警觉，然后无论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无论你落在哪里，任何物体上——都会突然体验到自己。这是可能的，但现在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满足基本要求。



你可以看一朵花，但那不是注意力。你只是在花周围徘徊。你只是经过；你没停留在那里哪怕一刻来让整个生命变得沉思。



无论你的注意力落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体验。



记住你自己。



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因为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你可以把球扔到墙上，球会弹回来。当你看着一朵花或一张脸时，某种能量正在被释放——你的眼神就是能量。你没有意识到，当你看的时候，你在投入一些能量，你在投掷一些能量。



一定数量的你的能量，你的生命能量，正在被抛出。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街上看了一整天后会感到疲惫：路过的人、广告、人群、商店。看着一切，你会感到疲惫，然后你想闭上眼睛放松。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感到如此疲惫？你一直在努力。



佛祖和马哈维亚都坚持认为他们的和尚不应该看得太多；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在地面上。佛说你只能向前看四英尺。



不要到处看。看看你走路就知道了。向前看四英尺就足够了，因为当你移动了四英尺时，你会再次向前看四尺。不要看得太多，因为你不会不必要地浪费精力。



当你看的时候，你在释放一定的能量。等待，保持沉默，让能量回来。你会感到惊讶的。如果你能让能量回来，你就永远不会感到疲惫。做吧。明天早上，试试。保持沉默，看着一件事。保持沉默，不要去想，耐心等待一刻——能量会回来的；事实上，你可能会恢复活力。



人们不断地问我……我不断地阅读，所以他们问我，‘为什么你的眼睛不累？你一定早就需要休息了可你还在读’。但如果你没有乱想地默默阅读，能量就会回来。



它从不浪费。你永远不会觉得累。我一辈子都在读书，每天读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一天读十八个小时，但我从来没有感到累。在我眼里，我从未感觉到任何东西，从未感到任何疲惫。不要乱想，能量就又回来了；没有障碍。如果你在那里，你会重新吸收它，这种重新吸收会让人恢复活力。与其说你的眼睛疲劳，不如说它们感觉更放松、更有活力、充满活力。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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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进入这一刻



问题1前几天晚上你说哲学是反冥想的。
但另一方面，你同意东方的哲学，如Tantra、瑜伽和吠陀，都是开悟的圣人的著作。如果哲学是反冥想的，为什么开悟的先贤会留下一个强大的哲学沉思结构？



哲学不是达显。达显是东方术语。达显意味着感知，哲学意味着思考。赫尔曼·黑塞创造了一个新词，将达显翻译成西方语言。他称之为“哲学philosia”——从“看”到“sia”。



哲学意味着思考，达显意味着看到。两者基本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因为当你在思考时，你看不见。



你充满了思想，以至于感知变得模糊，感知变得模糊。当思维停止时，你就能够看到。然后你的眼睛就睁开了，它们就变得不闭了。只有当思维停止时，感知才会发生。



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整个西方传统来说，思考是基础。



对于卡纳德、卡皮尔、帕坦贾利、佛祖和整个东方传统来说，看是基础。



所以佛不是哲学家，根本不是；帕坦贾利、卡皮尔和卡纳德都不是。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看到了真理；他们没有想过。



记住，你只有在看不见的时候才会思考。



如果你能看到，就没有理由去思考。思考总是无知的。思考不是知识，因为当你知道了，就没有必要思考。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通过思考来弥补空缺。思考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东方哲学不是哲学。用哲学这个词来形容东方达显是完全错误的。



达显的意思是看，达到眼睛，实现，知道——立即，直接，没有思维和思想的中介。



思考永远不会引导去未知。它如何引导？这是不可能的。思考的过程必须被理解。当你思考的时候，你真正做的是什么？你继续重复旧的想法和记忆。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上帝存在吗？——你可以考虑一下。你会怎么做？你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所积累的关于上帝的一切，你都会重复。即使你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它的新颖性也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实的。这将只是旧思想的结合。你可以将许多旧的想法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只是看上去新，其实一点也不新。



思考永远不会得出任何自证的真理。思考从来都不是原创的；它不可能。它总是关于过去的，关于旧的，关于已知的。思考无法触及未知；它在已知的圈子里反复运动。你们不知道真理，你们不了解上帝。









你能做什么？你可以思考关于它。你会在圈子里绕来绕去。



你永远不会有任何经验。



所以东方的重点不是思考，而是看。你不能思考上帝，但你可以看到。你不能对上帝下任何结论，但你可以意识到。它可以成为一种体验。你无法通过信息、知识、经文、理论和哲学来获得它；不，你无法进入它。只有你投入所有的知识，你才能进入它。你所听到、阅读和收集的一切，你头脑中收集的所有灰尘，整个过去，都必须放在一边。



然后你的眼睛是新鲜的，然后你的意识被打开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



它就在此时此地——你被蒙上了阴影。你不必去别的地方去寻找神圣或真理——它就在这里。它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它一直都是这样——只有你被蒙上了阴影，你的眼睛闭上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多思考；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非思维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冥想和哲学是对立的。哲学认为，冥想产生了一种无思考的意识。东方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西方，哲学是存在的；在东方，只有宗教意识。



当然，当一个佛，或者一个卡纳德或帕坦贾利发生时，当有人意识到绝对真理时，他会对此发表声明。



这些论述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结论。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卡纳德，一个佛，首先意识到——意识是第一件事——然后他对此发表声明。



经验是首要的，然后他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他们思考，然后通过思考、逻辑论证和辩证法，得出特定的结论。这些结论是通过思考，通过头脑，而不是通过任何冥想练习得出的。然后他们做出断言，然后他们做出陈述。来源不同。



对于一个佛来说，他的言论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他从不说通过他的沟通你会了解真相。如果你能理解佛，并不意味着你已经达到了真理；这仅仅意味着你已经收集了知识。你必须经历冥想、深深的狂喜、深深的心灵之池，只有到那时你才会明白真相。



因此，真理是通过某种存在体验而达到的。它是存在的，不是精神的。你必须改变以了解它并成为它。如果你保持不变并继续收集信息，你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哲学家，但你不会开悟。你将保持不变；不会有蜕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哲学是一个维度冥想是完全相反的，非常相反的，极相反的维度。



所以不要去思考生命；更确切地说，要深入生命。不要去想最终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进入这个终极的瞬间。而终极不是在未来。它总是在这里，永恒地在这里。



其他人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问过：问题2问题可以通过思考来解决吗？



是的，某些问题可以通过思考来解决——只有那些通过思考产生的问题才能通过思考解决。但真正的问题不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没有生命的问题可以由它来解决。它不是由它创造的；它存在于生命本身。思考不会有多大帮助。只有在一个方面，思考才能帮助你，那就是通过思考、思考和思考，你会偶然发现思考是徒劳的。当你意识到思考对生存问题是徒劳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你。正是通过思考，你才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通过思考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思考本身来解决。例如，一个数学问题：它可以通过思考来解决，因为整个数学都是通过思考创造的。例如，如果地球上没有人，会有数学吗？不会有数学。随着人类思想的消失，数学也将随之消失。生命和存在中没有数学。



在花园里，树在那里，但当你数一、二、三时，三棵树不在那里，因为这三棵树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树在那里，但数字不在那里。数字三就在你的脑海里。如果你不在那里，树就会在那里，但不是三棵树，只有几棵树。三是思想赋予的品质，是投射出来的品质。



思维创造了数学，所以数学的任何问题都会通过思维来解决。记住，你不能通过不思考来解决数学问题。没有哪种冥想会有帮助，因为冥想会溶解思想，而整个数学也会随着思想而溶解。因此，有一些问题是由思想造成的；它们是可以解决的。但也有一些问题不是头脑制造的，而是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头脑能解决的。你必须深入存在本身。



例如，爱。这是一个存在问题。你不能通过思考来解决；相反，你会更加困惑。你想得越多，就越不了解问题的根源。冥想会有帮助的。它会给你洞察力，它会引导你找到问题的无意识根源。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停留在表面上。



所以请记住，生命中的问题不是靠思考就能解决的。恰恰相反，其实，因为思考太多，你错过了所有的解决方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例如，死亡。死亡不是一个由思考造成的问题；你不能通过思考来解决它。你怎么思考，怎么解决？你可以安慰，你可以认为安慰是一种解决方案——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欺骗自己；这是通过思考实现的。你可以创造解释，通过解释你可以认为你已经解决了问题。你可以通过思考来逃避问题，但你无法解决它。并且清楚地看到区别。



例如，死亡就在那里。你心爱的人死了，你的朋友死了，或者你的女儿死了。现在你能做什么？你可以思考。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说灵魂是不朽的——因为你读过它。奥义书中说灵魂是永恒的，只有身体会死。但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就不会有问题——或者有问题吗？如果你真的知道灵魂是不朽的，那么死亡就没有发生；根本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那里：死亡已经发生，你感到不安，沉浸在悲伤之中。现在你想逃离这种悲伤。现在你想忘记这种悲伤。



你可以接受灵魂是不朽的解释——现在这是一个把戏。我并不是说灵魂不是不朽的——我不是这么说的——但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骗局。你在试图欺骗自己。你在悲伤中，现在你想逃离这种悲伤，所以这个解释会很有帮助。现在你可以安慰自己，灵魂是不朽的，没有人死，只有身体——就像一个人换了衣服，或者换了住所一样——所以灵魂从一个房子到另一个房子。你可以继续思考，但你对此一无所知。你已经听说了，你已经收集了信息；但通过这些解释，你会缓解。你可以忘记死亡。








实际上，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都没有解决。第二天，其他人会死，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再次有人会死，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内心深处，你知道你将不得不死去。你无法逃脱死亡——恐惧就在那里。但你可以继续推迟，也可以通过解释继续逃避。这不行。



死亡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你不能通过思考来解决问题。你只能创建虚假的解决方案。那该怎么办？然后还有另一个维度——冥想的维度；不是思维，不是心理。你只是遭遇了情况。



死亡已经发生。你心爱的人死了。不要动脑筋。不要带着《奥义书》、《薄伽梵歌》和《圣经》。不要问基督和佛祖。别管他们。死亡就在那里：面对，遭遇。完全适应这种情况。别想了。



你能想到什么？你只能重复旧的垃圾话。死亡是一种新现象，它是如此的未知，以至于你的知识不会有任何帮助。



所以把你的心思放在一边。对死亡进行深度冥想。



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你能做什么对你有帮助？你不知道。



所以要无知。不要带来虚假的知识，借来的知识。死亡就在那里；你和它在一起，完全面对死亡。不要动脑筋，因为那样你就会逃离这种情况，你就会变得不在这里。别思考。面对死亡。



悲伤会在那里，悲伤会在这里，沉重的负担会在你身上——让它在那里吧。它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成熟的一部分和最终实现的一部分。



坚持下去，完全在场。这将是冥想，你将对死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然后死亡本身就变成了永生。



但不要带着头脑和知识。与死亡同在；然后死亡会向你显现，然后你就会知道死亡是什么。你会进入它的内部豪宅。



然后死亡会把你带到生命的中心——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中心。这并不违背生命；这就是生命的过程。但思想带来了生与死是对立的的矛盾。然后你继续思考，因为根源是假的，对立是假的，你永远无法得出任何真实的结论。



每当有一个生命问题时，不要介意地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冥想的意思——只要有问题就可以解决它。



如果你真的去过那里，死亡就不会再发生在你身上，因为那样你就知道什么是死亡。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来没有爱，从来没有死亡，从来没有真正真实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思想中移动，而思想是证伪者。它们是借来的，而不是你自己的。他们无法解放你。只有你自己的真理才能成为你的解放。你只能通过一个非常沉默的存在来找到你自己的真相。任何问题都会失败。思考不会解决真正的问题，但思考可以解决由思考本身产生的不真实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遵循逻辑规则。生命不遵循逻辑规则。生命有自己隐藏的规律，你不能把逻辑强加给它们。还有一点：无论你把思想带到哪里，思想都会解剖、分析。






现实是一体的，思想总是分裂的。当你潜入一个现实时，你就伪造了它。现在你可以奋斗一生——什么都不会实现，因为基本上现实是一体的，思想被一分为二，现在你正在与分裂作斗争。



例如，正如我所说，生和死是一体的，但对思想来说，它们是二者，死亡是生命的敌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生命离不开死亡。如果生命离不开死亡，那么死亡怎么可能是敌人呢？这是基本情况。



它使生命成为可能。生命在其中成长；它是灵魂。没有它，生命是不可能的。但思想，思考，将它划分开来，并将其视为一个截然相反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继续思考。你所思考的都是假的，因为你一开始就犯了罪——分裂的罪。



当你冥想时，分裂就会消失。当你冥想时，不可能有分裂，因为你怎么能在沉默中分裂？



我们到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脑海里思考着什么；然后我们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的思想是你的，我的思想是我的。在我心中，我有我自己的梦想，而你也有自己的梦想。这里有很多人，但如果我们都在冥想——你和我都没有在思考，思考已经停止了——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了。其实根本不会有个人。如果我们都在冥想，那么局限性就消失了。



当我在冥想，而你在冥想时，没有两个人，不可能有，因为两个沉默变成了一个。它们不可能是两个，因为你怎么能把一个沉默和另一个沉默区分开来？你不能去标记。你可以将一个想法与另一个想法区分开来，将一个思想与另一种思想区分开来，但两个沉默只是一个——就像两个零。



两个零不是两个；两个零是一个。你可以加一千个零，但它们还是一个。



冥想正在创造一个内在的零——所有的局限，所有的分歧都消失了。



这给了你真正的眼睛，第三只眼睛，达显。现在你有了真正的眼睛。



对于这些真实的眼睛来说，现实是清晰的、开放的、揭示的。随着现实的揭露，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3在空旷的天空中凝视、在明亮的师傅照片中凝视和在黑暗中凝视有什么区别？



凝视的技巧并不真正关注物体；它关注的是凝视自己。因为当你目不转睛地凝视时，你就会变得专注，而思想的本质就是不断地移动。如果你真的在凝视，一点也不动，那么你的头脑一定会陷入困境。



思想的本质是从一个物体移动到另一个物体，不断地移动。如果你凝视着黑暗、光明或其他东西，如果你真的在凝视，思维的运动就会停止。因为如果思想继续移动，你的目光就不会在那里；你会继续错过这个对象。当思想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你会忘记，你将无法记住你在看什么。物体在物理上会在那里，但对你来说，它会消失，因为你不在那里；你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凝视和TRATAK意味着，不允许你的意识移动。当你不允许思想移动时，一开始它会挣扎，挣扎得很厉害，但如果你继续练习凝视，思想就会逐渐失去挣扎。



它停了一会儿。当思想停止时，就没有思想，因为思想只能存在于运动中，思维只能存在于移动中。当没有运动时，思想就消失了，你就不能思考，因为思考意味着运动——从一个想法移动到另一个想法。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你一直盯着一件事，完全意识到并警觉。。。因为你可以透过死眼睛凝视并继续思考——只有眼睛，死了的眼睛，没有在看。。。



用死的眼睛你可以看，但你的思想会移动。这不会有任何帮助。凝视不仅意味着你的眼睛，还意味着你通过眼睛集中注意力。















不管是什么物体。。。。这取决于：如果你喜欢光，那没关系。如果你能喜欢黑暗，那就好。无论是什么对象，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是要让思想完全停在你的凝视中，集中注意力，这样内心的运动，坐立不安，就会停止；内在的动摇停止了。你只是看着，什么都不做。那种深邃的目光会彻底改变你。它将变成一种冥想。



这很好；你可以尝试一下。但要记住，你的眼睛和你的意识应该在聚焦时相遇。你一定是真的在透过眼睛看；你一定不能在那里缺席。你的存在是需要的——完全在场。然后你不能思考，那么思考就不可能了。只有一个危险：你可能会失去意识，你可能会睡着。



即使睁开眼睛，你也有可能睡着。然后你的目光就会变得僵硬。



一开始，第一个麻烦是你会看着，但你不会在场。这是第一道屏障。你的思想会动起来的。你的眼睛会固定，你的思想会移动——眼睛和思想不会相遇。这将是第一个困难。如果你战胜了它，第二个困难将是凝视而不动，你就会睡着。你将进入自我催眠，你将被自己催眠。这很自然，因为我们的大脑只知道两种状态：要么是持续的运动，要么是睡眠。大脑自然只知道两种状态：不断运动思考、或入睡。冥想是第三种状态。



冥想的状态意味着你的头脑像深度睡眠一样安静，像思考一样警觉和清醒——这两者都必须存在。你必须保持警觉，完全警觉，并且像深度睡眠一样保持沉默。帕坦贾利的《瑜伽经》说，冥想是一种深度睡眠，只有一个区别——你很警觉。帕坦贾利比较了沙斯普提(sushupti)和三摩地：深度睡眠和终极冥想。不同之处在于，在深度睡眠中你没有意识到，而在冥想中你意识到，但两者的本质都是深度沉默——无波纹的、坚定不移的沉默，静止不动的沉默。



一开始，你可能会因为凝视而睡着。



所以，如果你已经能够把思想集中在你的注意力上，而思想没有移动，那么保持警觉，不要睡着。因为如果睡眠来临，你就跌入了深渊、沟渠。就在持续的思考和睡眠这两条沟渠之间——是冥想的狭窄桥梁。



问题4你说过科学实验是面向目的的，宗教是面向主体的。但现在有一门新兴的科学，心理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深度心理学，它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因此，科学与宗教在心理学上深度融合。



它们不会相遇。深度心理学，或对心理现象的研究，也是客观的。而深度心理学的方法就是客观科学的方法。



试着看看区别。例如，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冥想。你可以观察到有人在冥想，但这对你来说已经变得客观了。你冥想，我观察。我可以带上所有的科学仪器来观察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但这项研究仍然是客观的。我在外面。我不是在冥想。你在冥想；你是我的对象。



然后我可以试着了解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即使通过仪器也可以对你有很多了解，但这仍然是客观和科学的。所以说真的，我所研究的并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真实事情，而是你身体正在记录的影响。



你不能穿透一个佛，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一个开悟的人最深的中心是虚无。那里什么也没发生。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怎么能研究它呢？你可以学习一些东西。你可以研究阿尔法波；你可以理解心理、身体和化学反应发生了什么。但在内在深处，当一个人变得开悟时，什么都不会发生。一切都停止了。



这就是它的意义——世界已经停止了。现在没有sansar，没有发生。他好像不在了。这就是为什么佛说，‘现在我已经变成了无我。



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人，我只是一个虚空。火焰消失了，房子也空了什么都没发生。你能记录下什么？你最多可以记录下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客观地记录下来。



科学的方法仍然是客观的，科学非常害怕主观的，原因有很多。科学和科学头脑不能相信主观，因为首先，主观是私人和个人的，没有人可以进入。它不能成为公共和集体的，除非某件事是公共和集体的，否则什么都不能说。说任何话只能是自欺欺人。


他可能是个骗子。



或者，他可能只是一个幻觉，而不是一个骗子。他可能认为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觉，一种自欺欺人。



因此，对于科学来说，真理必须是客观的。其他人必须能够参与其中，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它是否正在发生。第二，它必须是可以重复的；它必须是可重复的。如果我们加热水，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蒸发——它必须是可重复的。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它在一定程度上蒸发了。



如果它只有一次在一百度时蒸发，而不能重现，或者有时在九十度时，有时在八十度时，它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事实。它必须是可重复的，并且应该通过多次重复实验得出相同的结论。



但主观认识是不可重复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你不能邀请它；它会发生。你不能强迫它。你可能会达到深度冥想，你可能会有一次非常愉快的高峰体验，但如果有人说，“在这里重复”，你可能无法重复。相反，因为有人说了，而你努力重复，这种努力可能会成为障碍。即使是观察者的出现也可能会分散注意力。您可能无法重复。



科学需要客观、可重复的实验。心理学如果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科学规则。



宗教是主观的。它不涉及证明任何事实；相反，它关注的是个体对它的体验。最深层的必须是个体的，而终极的必须是私人的；它不能成为集体。因为除非每个人都成为开悟的人，否则就不可能成为集体。你必须成长才能实现它。



因此，科学和宗教真的不能相遇，因为它们的方法不同。



宗教是绝对私人的，是个人对自己的关心。正因为如此，那些过去比其他国家更信奉宗教的国家仍然保持着个人主义。例如，印度。印度是个人主义者。有时它甚至显得自私。每个人都关心他自己，关心他的成长，关心他的开悟；不关心他人，对他人漠不关心，对社会、社会条件、贫困、奴役漠不关心。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到极致。它看起来也很自私。



西方国家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印度人心中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佛和一个帕坦伽利，但我们不能给一个马克思。它必须来自西方，在那里，社会，集体整体，比个人更重要；科学比宗教更重要；客观发生的事情比绝对隐私中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发生在隐私中的事情对西方来说就像做梦一样。



看看这个：公开发生的事情，我们称之为maya，幻觉。商羯罗Shankara说，整个世界都是幻觉；只有发生在你内在深处的，终极的，发生在那里的梵天才是真实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恰恰相反的是西方的科学态度：发生在你内心的事情是虚幻的；外面发生的事情才是真实的。现实在外面，梦想的世界在里面。



这是两种态度——如此不同，方法如此截然相反，以至于不可能相遇。也没有必要。它们的标尺不同，它们的领域也不同。他们从不侵犯对方；根本没有冲突。不需要冲突。科学与客观世界合作，宗教与个人的主观世界合作。他们从不互相交叉。不可能有任何冲突。



对我来说，当你与外界合作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工作。



当你和自己一起工作时，要带着宗教的态度去工作。不要制造任何冲突；没有必要。不要把科学带到内在世界，也不要把宗教带到外部世界。



如果你把宗教带到外部世界，你就会制造混乱。在印度，我们创造了它——它一团糟。如果你给内在带来一种科学的态度，你就会制造疯狂——西方已经制造了这种疯狂。现在西方完全是神经质的。两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要把两者混淆，也不要试图把外在带到内在，或者把内在带到外在。让主观成为主观，让客观成为客观。当你向外移动时是科学和客观的，当你向内移动时是宗教和主观的。







没有必要制造任何冲突。没有。冲突的产生只是因为我们想把一种态度强加给两个领域。我们要么想要完全科学化，要么想要完全宗教化——这是错误的。在客观里，主观的方法就会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反之亦然。



问题5：你讲了很多方法和技巧。渴望在他们身上取得成功的愿望非常强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极度的不耐烦？



有两件事需要记住。第一：精神不可能是欲望的结果，因为欲望是我们所有焦虑和痛苦的根源。你不能将你的欲望导向精神境界。但它是发生的，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只知道一个运动——那就是欲望。我们渴望世界上的事物。有人渴望财富，有人渴望名声，有人想要声望和权力，或者其他什么。我们渴望世界上的事物，而通过这种渴望，我们感到沮丧。



我们必然会感到沮丧——一个愿望是否得到满足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不能实现，显然我们会感到沮丧。如果它实现了，那么我们也会感到沮丧，因为每当一个愿望实现了，但希望和承诺却没有实现。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多财富，但这些财富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其他的东西是通过它渴望的——但永远不会实现。



你可以获得财富，但挥之不去的希望——幸福、狂喜的生命的梦想——却没有实现。如果没有获得财富，你会感到沮丧。如果财富获得了，那么你也会感到沮丧，因为承诺没有实现，梦想也没有实现。一切都在那里。手段就在那里，但终极被错过了。终极总是难以捉摸。



欲望使人深感沮丧。当这种挫败感发生时，你开始寻找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东西——宗教渴望诞生了，一种宗教渴望，但你又开始渴望了。你变得不耐烦；你想要实现这个和那个。思想没有改变。欲望的对象不同了：原来是财富，现在是冥想。过去是权力和威望，现在是沉默与祥和。



以前它是某种东西，现在它是另一种东西。但是你的思想，你的机制，你生命的运作，都是一样的。你曾经渴望A，现在你渴望B——但渴望就在那里。



欲望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你想要什么；这不是问题所在。你渴望的不是问题，你的渴望的才是问题。现在你又一次渴望，你将再次受挫。如果你成功了，你会感到沮丧。如果你没有取得成就，你会感到沮丧。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没有看到要点，你错过了要点。



你不能渴望冥想，因为冥想只有在没有欲望的时候才会发生。



你不能渴望解放，涅盘，因为它只发生在一种无欲的状态下。它不能成为欲望的对象。因此，对我和所有知道的人来说，欲望就是世界；并不是说你渴望世俗的东西。渴望，就是渴望的现象，就是世界。



当你渴望的时候，不耐烦肯定会存在，因为大脑不想等待，大脑不想推迟。它很不耐烦。急躁是欲望的阴影。欲望越强烈，就会越不耐烦。不耐烦会引起骚动。那么，你将如何实现冥想呢？欲望会制造心灵的运动，然后欲望会制造不耐烦，而不耐烦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



因此，我每天都会观察到，一个过着世俗生活的人通常不会那么烦恼。当他开始冥想或寻求宗教层面时，他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安。



原因是现在他有了更强烈的欲望，更不耐烦了。对于世俗的事物，事物是如此真实和客观，以至于他可以等待它们。他们总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现在，在精神领域，事物是如此难以捉摸，如此遥远，它们似乎永远遥不可及。生命似乎很短暂，而现在欲望的对象似乎是无限的——有更多的不耐烦，然后是更多的骚动。在一个不安的头脑中，你怎么能冥想呢？



这就是难题。试着去理解它。如果你真的很沮丧，你觉得外面的一切都是徒劳的——金钱、性、权力或声望都是徒劳——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认识。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徒劳的，那么欲望就更加徒劳：你的欲望和欲望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你的欲望造成了痛苦。







看看欲望制造痛苦的事实。如果你不渴望，就没有痛苦。所以放下欲望。不要制造新的欲望；简单地放下欲望。不要制造精神上的欲望。不要说，‘现在我要去找上帝。现在我要找到这个和那个。现在我要明白真相了。”不要制造新的欲望。如果你创造了，这表明你还没有理解你的痛苦。



看看欲望造成的痛苦。感觉到欲望是痛苦的，放下它。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放下它。



记住，如果你努力了，你就会产生另一种欲望。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些其他的欲望，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离开它。如果有其他的欲望存在，你可以抓住它。你可以抓住新的欲望，也可以离开旧的欲望。如果要获得一些新的东西，离开旧的很容易，但你会错过全部。简单地离开欲望，因为它是痛苦的，不要创造新的欲望。



这样就不会有不耐烦了。那么冥想就不是真正的练习；它将开始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一个无欲望的头脑正在冥想。然后你就可以玩这些技巧了。我说玩。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没有实践。实践不是一个好词——这个词本身就是错误的。然后你可以用这些技术嬉戏，你可以享受嬉戏，因为你没有实现目标的欲望，也没有到达某个地方的不耐烦。



你可以玩，通过玩，当冥想是一场游戏时，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你没有被打扰，你没有不耐烦，你没有任何匆忙，你没有去某个地方，没有到达某个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如果冥想发生了，那就好。如果它没有发生，它仍然是好的。你没有错，因为没有欲望，没有期望，没有未来。记住，当冥想或不冥想对你来说相似时，冥想就发生在你身上。



您已达到。现在目标已经到来，终极目标已经降临在你身上。这看起来很奇怪——我说不要把冥想变成一种练习，而是把它变成一场游戏，一种乐趣。



边做边享受，不要为了任何结果。



但我们的思想是非常严肃的，极其严肃的。即使我们比赛，我们也会把它变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把它当作一项工作，一种责任。要像小孩子一样玩耍。玩冥想技巧，然后通过它们可以实现更多。不要当真；把它们当作乐趣。但我们把一切都严肃起来。即使我们在比赛，我们也会认真对待。对于宗教，我们一直都很严肃。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仍然存在无宗教信仰的人。宗教必须成为一种乐趣和游戏，一种庆祝——一种对当下的庆祝，享受你所做的一切；享受如此之多，如此之深，以至于思想停止了。



如果你真的理解我，如果你真正理解，那么这112个技巧将向你表明，一切都可以成为技巧。这就是为什么有112个。如果你了解冥想带来的精神品质，一切都可以成为一种技巧。



然后你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一种技巧。愉快地玩耍，庆祝它，享受它。深深地融入其中，时间就会停止。



但是，如果欲望存在，时间就不会停止。其实，欲望就是时间。当你渴望的时候，未来是需要的，因为欲望无法在此时此地实现。



欲望只有在未来的某个地方才能实现，所以你们需要未来来行动。



然后时间会毁灭你。你错过永恒。而永恒就在这里。



所以，把冥想当作一种乐趣，一种游戏，一种对任何事情的庆祝。你只是在外面的花园里挖——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技术。只需挖掘、享受和庆祝这一行为。成为演员，忘记演员。“我”不在那里，只剩下行动，而你却在场，幸福地在场。然后狂喜就在那里——没有不耐烦，没有欲望，也没有动力。



如果你把动力、欲望和不耐烦带到冥想中，你会毁掉整个事情。然后你做得越多，你就会感到越沮丧。你会说，‘我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发生。’人们来找我。他们说，‘我在做这个，我在做那个，这么多个月，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发生。’一位来自荷兰的求道者在这里，他每天都在做三百次特定的技术。所以他告诉我，“两年来，我每天都在做这项技术三百次。一天也没有错过。我已经离开了一切，因为我每天都要这样做三百次——但什么都没发生。”由于这种技术，他正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所以我说，“第一件事就是离开这个。



做任何事，但不要做这个。你会发疯的。”他对此非常认真。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必须实现。







他说，“谁知道还有多少天呢？时间很短，我必须在这一生中实现它。我不想再出生了。生命很悲惨。”他将一次又一次地出生，按照他的做法，他会越来越疯狂。



但这是错误的——整个态度都是错误的。把冥想当作一种游戏，一种乐趣，享受它，然后它的质量就会改变。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些效果。不，你现在很享受。这是原因，也是结果，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开始，也是结束。



然后你不会错过冥想。你不可能错过它，它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它了。你是开放的。没有人说过冥想应该是一种乐趣，但我说了。把它变成一场游戏。就像小孩子一样，玩它。



问题6前几天你说黑暗是存在的基础，而大多数宗教持相反的观点。请你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现代科学对它的看法，好吗？它不是说物质的最后可分割成分只是电能吗？



同样的划分——光明和黑暗。



如果你仔细观察它们，它们就是两个。如果你在它们之上冥想，它们就是一体的。无论你冥想光明还是黑暗，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冥想，另一个就会融入其中。那么光就是更少的黑暗，黑暗就是更少的光；差别是有程度的。它们不是对立的两件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象的两个程度。这一现象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这两种程度中的一种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你可以从光明进入，也可以从黑暗进入。



许多宗教使用光是因为它更舒适、更容易。黑暗是困难的，更不舒服，如果你试图通过黑暗进入，你就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宗教选择了光。但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这取决于你。如果你有冒险精神和勇气，就选择黑暗。如果你害怕，又不想走上一条艰难的道路，那就选择光明。因为两者都属于一种现象，在一点上表现为光明，在另一点上则表现为黑暗。



例如，这个房间充满了光线。但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充满了同样的光芒，还是这样？如果我的眼睛很弱，那么光线就没有你那么亮了。我觉得有点暗。想象一下，如果有来自火星或其他星球的人来了，他有一双非常敏锐的眼睛。



然后，在你看到光的地方，他会看到更多的光，比你看到的更多的光。在你看到黑暗的地方，他就会看到光明。有些动物和鸟类会在你看不见的夜晚看到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光明，对你们来说是黑暗。



那么光是什么呢？什么是黑暗？——一种现象。你能渗透多少，它能渗透多少。。。这取决于你称之为光明还是黑暗的穿透力。这些截然相反的东西只是看起来是对立的



它们不是，它们是一种现象的相对程度。因此，科学家们说，物质的最后可分割成分只是电能。但他们并没有说自己很轻；他们说电能。黑暗也是电能，光明也是电能。



电能不是光的同义词。如果你把它命名为电能，那么光是一种表达，黑暗是另一种表达。



但没有必要对此进行科学的讨论，这是没有用的。相反，想想你自己的想法，你喜欢什么。如果你对光明感到自在，就通过光明进入。



那是你的门。如果你在黑暗中感到自在，就从黑暗中进入。两者都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这些112种中的许多方法都与光有关；一些则与黑暗有关。



Shiva正在试图解释所有可能的方法。他不与特定类型的人交谈；他在和所有类型的人交谈。



但也有少数人愿意从黑暗中进入。例如，女性的思想，更被动，更容易接受，会喜欢通过黑暗进入；这将更容易被接受。男性会更喜欢光。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过去和现在的许多诗人，许多哲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对人类心灵有深刻见解的人，总是把女性与黑暗相提并论，把男性与光明相提并论。光线具有攻击性，是男性元素；黑暗是可接受的，是一种女性元素。黑暗就像子宫。



所以这取决于：如果你喜欢黑暗，好的，就从黑暗中进入。如果你喜欢光明，就从光明中进入。有时甚至相反的情况也会很吸引人。你也可以试试。尝试任何事情都没有危险，因为每一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目标。



但不要继续思考该选择什么。不要浪费时间；不如试试。因为你可以永远思考什么是合适的，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宗教坚持光明，而很少有宗教坚持黑暗。不要担心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帮助。相反，你要考虑自己的类型，什么适合你，什么让你感觉更舒服，然后开始。



然后忘记所有其他方法，因为这112种方法不都适合你。即使你选择了一种方法，对你来说也足够了。



你不需要经历112种方法；一种方法就可以了。所以只要接受并意识到，这样你就可以抓住适合你的方法。你不必担心其他任何方法；这是不必要的。选择一个，玩它，如果你感觉很好，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那么就进入它，忘记所有其他111种。如果你觉得自己选错了，那就扔掉它，选另一个，然后玩它。如果你用四、五、六种方法尝试，你就会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别当真，玩就好。



结束




=======================================================



第五十三章：超越死亡


经文：


79. FOCUS ON FIRE RISING THROUGH YOUR FORM FROM THE TOES UP UNTIL THE BODY BURNS TO ASHES BUT NOT YOU.
79.注意力集中在從腳趾沿著你的形體升起之火，往上直到身體燃成灰燼但不是你。

80. MEDITATE ON THE MAKE-BELIEVE WORLD AS BURNING TO ASHES AND BECOME BEING ABOVE HUMANAS.
80.冥想這假想的世界燃成灰燼，成為在人之上的存有。

81. AS SUBJECTIVELY, LETTERS FLOW INTO WORDS AND WORDS INTO SENTENCES, AND AS, OBJECTIVELY, CIRCLES FLOW INTO WORLDS AND WORLDS INTO PRINCIPLES, FIND AT LAST THESE CONVERGING IN OUR BEING.
81.以主體來看，字母流動成單字而單字形成句子，既而以，客體來看，圓流動成世界而世界構成定理，在最後發現這些都匯集於我們本體裏面。



所有开悟的人，所有的宗教，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他们的分歧有很多，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人，因为他的我执，对现实是封闭的。我执是唯一的障碍；感觉我是。



在这一点上，佛、基督和奎师那都同意。因为他们都同意，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宗教努力的基本内容。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是至关重要的，你因你自己的我执而被禁固。



这个我执是什么？它由什么组成？它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变得如此重要？



审视你的思想——因为你无法从理论上理解我执的现象；你只能从存在的角度去理解它。看看你的思想，观察它，你就会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你能了解该怎么做，那就没有问题；它可以很容易地平息。



相反，没有必要刻意去平息它。如果你能了解它，那么了解就变成了平息，因为我执是通过你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它是通过你睡意而产生的。



如果你对它变得警觉，如果你把意识集中在它身上，它就会消失。它消失了——就像你把光带进房间，黑暗就消失了一样。即使你带来光明来观察黑暗，看看黑暗是什么……如果你带来光明，它就会消失。我执的存在是因为你从未对自己的存在保持警觉；这是你不警觉的影子。所以说真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平息。如果你能看到它，它会自动平息。



它是什么？你有没有感觉过没有我执的时刻？每当你沉默时，我执就不在。每当你的头脑处于混乱、喋喋不休、坐立不安的时候，我执就在那里。每当你放松、沉默和平静的时候，我执却不在。刚才，如果你沉默，我执在哪里？你会在那里，但没有“我”的感觉。所以试着从存在的角度去理解它。



就在我讲话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保持沉默，完全警觉，你就在那里，但没有“我”的感觉。恰恰相反：如果你陷入困境、冲突、焦虑，你会感到内心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执。当你处于愤怒、激情、暴力和攻击中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内心有一个结晶的我执。



无论何时，只要你在爱中，在同情中，它都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爱，因为有了我执，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论爱，但我们从来没有恋爱过。无论我们称之为爱，或多或少都是性，它不是爱；因为你没有失去我执，除非我执消失，否则爱就不可能存在。爱、冥想、上帝，它们都需要一件事——我执不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上帝是爱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现象都只有在我执不在的时候才会发生。



如果你知道爱，就没有必要认识上帝——你已经认识他了。爱只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如果你知道爱，就没有必要去冥想——你已经走了。爱只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因为没有爱，所以需要很多冥想的技巧，需要很多老师，需要很多冥想流派。如果爱存在，就没有必要实践任何事情，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问题是自我的消失。



因此，首先要理解的是：无论何时你保持沉默，我执都不在。不要相信我。我说的不是理论；这是事实。你不必接受我的意见；你可以在自己身上观察到。没有必要把它推迟到未来；现在你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沉默，你在——但没有限制，没有禁锢。



你的存在没有禁锢，没有结晶的我。存在在那里，意识在那里，但没有人能说“我是”。



当你内在沉默时，我执就不在了。当你不沉默的时候，我执就在。所以我执就是疾病，所有的疾病结合在一起，所以强调放弃我执。是要放弃疾病。



第二：如果在沉默中，哪怕是一瞬间，你都能瞥见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我执的，那么你就可以分析它，然后你就可以进入我执的现象，进入我执是什么。思想从来没有在此时此地。它总是来自过去。这是积累。思想就是记忆：你所经历的所有经历，你所遇到的所有信息，你所收集、听到、听到、阅读的所有知识——这些都是积累起来的。思想在不断积累。



思想是最大的积累者；它在不断积累。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它也在不断积累；即使在你睡着的时候，思想也在积累。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你睡着的时候，路上有噪音，思想在积累。你可以在早上被催眠，你可以被问到这件事，你会说一切，你会讲述一切——无论大脑在晚上积累了什么。即使你陷入了昏迷，或者你失去了知觉，或者你一时冲动，你的思想也在积累。



思想不需要你的意识积累；它在不断积累。即使你在你母亲的子宫里，思想也在积累。通过催眠，你在母亲子宫里的记忆可以被唤醒。你不记得任何关于出生的事情，但思想在积累。无论发生了什么，思想都在积累。现在它可以再次被唤醒。通过催眠，记忆可以再次成为你的焦点。数以百万计的记忆正在被积累——这种积累就是思想。记忆就是思想。



我执是如何被创造的？意识在你的内部，围绕着意识，所有这些记忆都在外围积累。它们是有用的，没有它们你就无法生存，它们是必要的，但随后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一种副现象。



意识在内部，你在内部，没有我。你在，没有中心。在外围，每时每刻都在积累知识、经验、记忆。这就是思想。每当你经历一次新的经历时，你就会从记忆中审视，从记忆中解读它。你审视过去的一切。过去成为了一个中介。

不断地回顾过去，你会认同它——这种认同就是我执。



让我这样说：意识与记忆的认同就是我执。



你说“我是印度教徒”、“我是基督徒”或“我是耆那教教徒”。你在干什么？没有人生来就是基督徒、印度教徒或耆那教徒。你生来是一个人。然后你被教导，然后你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印度教徒或耆那教徒。这是一段记忆。你被教导是基督徒。这是一段记忆，现在，每当你翻阅这段记忆时，你都会觉得，“我是基督徒。”你的意识不是基督徒；不可能，它只是简单的意识。你被教导是基督徒。这种教导是在外围积累起来的。现在你透过眼镜看，整个世界都是彩色的。那些眼镜深深地粘在你身上，你永远不会离开它们，永远不会把它们放在一边。你已经习惯了它们，以至于忘记了你的眼睛上有眼镜。然后你说，‘我是基督徒。’每当你认同任何记忆、任何知识、任何经历、任何名字和形式时，我执就诞生了。那么无论你年轻，你就老；你富有，你贫穷；你是美丽的还是不美丽的；你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你被尊重或者你不被尊重——然后你继续认同你周围积累的东西，我执就诞生了。



我执是对思想的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沉默时，我执就不在，因为当你内在沉默的时候，思想就没有在运作。这就是沉默的意义。每当思想运转时，你都不会沉默。你不可能——思想的功能是你内心的噪音，喋喋不休，不断的喋喋不休。当喋喋不休停止，或者它不在那里，或者你已经超越了它，或者你进入了内部，进入了内部时，就会有沉默，在这种沉默中没有我执。



但只有在某些时候，而且只有一瞬间，你才会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发生这种情况的情况很好。你开始渴望这些情况。你走到一座小山上，当太阳在早晨升起时，你会看着它。



突然间，你有一股喜悦的热潮。你感到幸福，幸福降临在你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寂静的早晨，寂静的太阳升起，绿色的植物和山丘，你内心的喋喋不休突然停止了。这种现象是如此的伟大——在你周围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宁静——以至于你停了一会儿。在这种停顿中，你已经意识到了一种无我执状态——当然只有一瞬间。这种情况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在性爱中它会发生，在音乐中它也会发生；在任何伟大的事情上，你的我执都会被征服，你不断的喋喋不休被搁置一边，被迫搁置一会儿，之后它又会再次出现。






无论何时，无论是偶然还是通过一些练习，你都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妙幸福。



幸福不是来自外部。它不是来自山丘，也不是来自冉冉升起的太阳，也不是美丽的花朵；它不是来自性行为。它不是从外面传来的。外部只是在创造一个机会——它来自内部。因此，如果你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外部情况，它不会到来，因为你会对它免疫，你会习惯它。



同一座山，同一个早晨。。。你又去了那里，却没有感觉。你觉得少了什么。因为这是第一次，它是如此的新鲜，以至于它完全停止了你的思维。奇迹是如此伟大，奇迹是如此新颖，你无法继续思考过去。它停了下来——只是出于敬畏——但下次你去那里的时候，你什么都知道了。没有敬畏，没有神秘——思想在继续。每一次经历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任何经历中，如果你感到快乐，如果你重复它，它就会被摧毁，因为在重复的经历中，你无法放下思想。



因此，第二件需要记住的事情是，思想是积累。你的意识隐藏在这段积累的过去后面，你认同它。每当你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时，你就是在创造我执。



第三：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第三点就不难了，第三点必须使用思想。



没有必要认同；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乐器——它就是一种乐器。没有必要认同它。永远保持在它之上。



事实上，你总是在它之上，因为你始终存在于此时此地，而思想总是在过去。你总是走在它的前面。它只是落后于你；它是一个影子。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刻；你的思想不可能拥有它。过一会儿，它就会被记忆所吸收；然后思想就能拥有它。每一刻你都是自由的。



这就是为什么佛祖如此强调当下。他说：“留在当下，就不会有思想。”但这个时刻是非常原子化的，非常微妙；你很容易错过。思想总是过去式的——无论你知道什么——而刚刚过去的现实不是思想的一部分。过一会儿它才会成为思想的一部分。



如果你能意识到此时此地的现实，你将永远保持对思想的超越。如果你能对思想保持超越——永远在上面，永远不纠缠于它，使用它，但永远不加入它，把它当作一种工具，永远不认同它——我执就会消失。你将是没有我执的，当你没有我执的时候，其他什么都做不了。然后所有其他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你变得接受，变得开放。然后整个存在发生在你身上，然后所有的狂喜都是你的，然后痛苦是不可能的。



痛苦来自我执。幸福是从没有我执的大门进来的。



现在我们将进入这些技巧——因为这些技巧与无自我有关。非常简单的技巧，但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可以做到，通过它们，很多事情都成为可能。第一个技巧：专注于从脚趾向上通过你的身体升起的火焰，直到身体燃烧成灰烬，而不是你。



专注于从脚趾向上通过你的身体升起的火焰，直到身体燃烧成灰烬，而不是你。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巧，非常美妙，非常容易做到，但一些基本要求必须事先满足。



佛陀非常喜欢这种技巧；他让他的弟子们学习这种技巧。



每当有人接受佛的点化，第一件事就是：他会告诉他去火葬场，观察一具尸体被焚烧，一具尸体正在被焚烧。三个月来，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因此，求道者将前往村庄的火葬场。他会在那里呆上三个月，不分昼夜，每当有尸体来到那里，他就会坐下来冥想。他只会看着尸体；然后火被点燃，然后尸体就会开始燃烧。连续三个月，他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被焚烧的尸体。






佛陀说：“不要思考。看看它。”这很难不让你想到你的身体迟早会被火化。三个月是很长的时间，而且连续不断，日夜不停，每当有尸体被烧毁时，求道者都要冥想。他迟早会在燃烧的柴堆上看到自己的尸体。他会开始看到自己被火化。



这将是有益的；如果你想做这个技巧，就去火葬场。注意——不是三个月——但至少要注意一具尸体被火化；观察。然后你就可以用自己轻松地完成这个技巧了。不要思考：只是观察现象，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



人们去焚烧亲人的尸体，但他们从不观看。他们开始谈论其他事情，或者死亡；他们争论和讨论。他们做很多事情。他们说了很多闲话，但从不看。但这应该是一次冥想。不应该在那里说话，因为看着你爱的人被火化是一种罕见的经历。你一定会觉得你也在那里燃烧。如果你看到你的母亲、父亲、妻子或丈夫被焚烧，你一定会看到自己也在火焰中。这种经验将有助于这项技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如果你非常害怕死亡，你就不能做这个技巧，因为恐惧会保护你。



你不能进入其中。或者，你可以只是表面上的想象，但你的内心不会在其中。那么你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请记住，第二件事：无论你是否害怕，死亡是唯一确定的。



你是否害怕没有区别；这无关紧要。在生命中，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亡不是偶然的。看看人类的思想。我们总是把死亡当作一场意外来谈论。每当有人去世，我们都说他的死是不合时宜的。每当有人死了，我们就开始谈论，好像这是一场意外。只有死亡不是意外，只有死亡。其他一切都是偶然的。死亡是绝对确定的。你必须去死。



当我说你必须死的时候，它似乎在未来，非常遥远。事实并非如此——你已经死了。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就死了。随着出生，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现象。其中一部分已经发生了——出生；现在只需要第二部分，即后面的部分。所以你已经死了，半死了，因为一旦一个人出生，他就已经进入了死神的领域，进入了死亡。现在没有什么能改变它，现在没有办法改变它。你已经进入了它。你随着出生而半死了。



第二：死亡不会在最终发生；它已经在发生了。这是一个过程。



正如生命是一个过程，死亡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创造了n，但生和死就像你的两只脚，你的两条腿。生与死都是一个过程。你每时每刻都在死去。



让我这样说：无论何时吸气，都是生命，无论何时呼气，都是死亡。孩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吸气。孩子不能呼气。第一件事是吸入。他不能呼气，因为他的胸腔里没有空气；他必须吸气。



第一个动作是吸气。老人在临终时会做最后一个动作，那就是呼气。快要死了，你不能吸气，你能吗？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不能吸气。最后的行为不能是吸气；最后一个动作是呼气。第一个动作是吸气，最后一个动作是呼气。吸气就是出生，呼气就是死亡。但每一刻你都在做这两件事——吸气，呼气。吸气就是生命，呼气就是死亡。



你可能没有观察到，但试着观察。无论何时呼气，你都会更加平静。深深地呼气，你会感到内在的平静。每当你吸气时，你就会变得紧张。吸气的强度会产生紧张感。



正常的，普通的重点总是在吸气。如果我告诉你做深呼吸，你总是从吸气开始。



其实，我们害怕呼气。这就是为什么呼吸变浅的原因。你从不呼气，而是继续吸气。



只有身体在继续呼气，因为身体不能仅靠吸气而存在。它需要两者：生与死。



试试一个实验。一整天，只要你想起，就深深地呼气，不要吸气。让身体吸气；你只是深深地呼气。你会感到深深的平静，因为死亡就是平静，死亡就是沉默。如果你能多注意呼气，你会觉得没有我执。吸气会让你感觉更自我；随着呼气，你会感觉更没有我执。多注意呼气。一整天，只要你记得，就深深地呼气，不要吸气。让身体吸气；你什么都不做。










这种对呼气的强调将对你做这个实验非常有帮助，因为你将做好死亡的准备。需要做好准备，否则这项技术将没有多大帮助。只有当你以某种方式尝到了死亡的滋味，你才能做好准备。深深地呼气，你就会尝到它的味道。它很美。



死亡是美丽的，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死亡——如此沉默，如此放松，如此平静，如此从容。但是我们害怕死亡。为什么我们害怕死亡？为什么人们对死亡如此恐惧？我们害怕死亡不是因为死亡，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怎么会害怕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呢？你怎么会害怕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呢？至少你必须知道它才能害怕它。所以你其实不怕死；恐惧是另一回事。你从来没有真正活过——这就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



恐惧是因为你没有活着，所以你害怕——“我还没有活着，如果死亡发生了，那怎么办？”？没有成就，没有生活，我会死的。”对死亡的恐惧只会出现在那些并不真正活着的人身上。如果你活着，你将迎接死亡。那就没有恐惧了。你知道生命；现在你也想知道死亡。但我们对生命本身如此恐惧，以至于我们不了解它，没有深入其中。这就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



如果你想进入这种技术，你必须意识到这种深深的恐惧。这种深深的恐惧必须被抛弃，清除，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技术。这会有所帮助：多注意呼气。其实，如果你能把注意力都放在呼气上，忘记吸气。。。。不要害怕你会死；你不会死——身体会自己吸气。身体有自己的智慧：如果你深深地呼气，身体就会自己深深地吸气。你不必干涉。然后，一种非常深刻的放松会蔓延到你的整个意识中。一整天你都会感到放松，内在的沉默也会产生。



如果你再做一个实验，你可以加深这种感觉。一天中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深呼气。坐在椅子上或地上，深呼气，呼气时闭上眼睛。



当空气排出时，你就进去。然后让身体自己吸气，当空气进入时，睁开眼睛，你就出去了。恰恰相反：当空气出去时，你就进去了；空气进来了，你就出去了。



当你呼气时，空间就在里面产生，因为呼吸就是生命。当你深深地呼气时，你是空的，生命已经逝去。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死了，有那么一刻你已经死。在死亡的寂静中，进入内在。空气在向外移动：你闭上眼睛，向内移动。空间就在那里，你可以很容易地移动。



记住，当你吸气时，向内移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空间移动。呼气时，你可以向内移动。当空气进入时，你就会离开；睁开眼睛然后离开。在这两者之间创造一种节奏。在十五分钟内，你会感到非常放松，你会准备好做这个技巧。



在做这个技巧之前，先做15分钟，这样你就做好了准备——不仅做好了准备，而且热情、乐于接受。对死亡的恐惧并不存在，因为现在死亡看起来像放松，死亡看起来像深度休息。死亡似乎与生命无关，而且是生命的源泉，生命的能量。生命就像湖面上的涟漪，死亡就是湖本身。当没有涟漪的时候，湖就在那里。没有涟漪，湖泊就可以存在，但没有湖泊，涟漪就不可能存在。



生命离不开死亡。死亡可以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存在，因为它是源头。



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技巧了。





专注于从脚趾向上通过你的身体升起的火焰。。。



躺下来。首先想象自己已经死了；身体就像一具尸体。躺下，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脚趾上。闭上眼睛向内移动。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脚趾上，感觉火从那里向上升起，一切都在燃烧。当火焰升起时，你的身体正在消失。从脚趾开始向上移动。



为什么要从脚趾开始？这会更容易，因为脚趾离你的我很远，离你的自我很远。你的自我存在于头脑中。你不能从头开始，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远处开始。脚趾是离自我最远的地方。从那里生火。感觉脚趾被烧焦了，只剩下灰烬，然后慢慢移动，把火碰到的一切都烧了。每一个部位——腿，大腿——都会消失。



然后继续看着它们变成灰烬。大火正在向上蔓延，它所经过的部分已经不在了；它们已经化为灰烬。继续向上走，最后头消失了。一切都变成了。。。尘埃落定。。。直到身体烧成灰烬，而不是你。



你仍然只是火葬堆上的一个观照者。



身体会在那里——死的，烧过的，灰烬——你会成为观照者，你会成为见证者。这个证者没有我执。



这种技巧非常适合达到无自我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它隐含了很多东西。它看起来很简单；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内部机制非常复杂。第一件事：你的记忆是身体的一部分。记忆是物质；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记录下来。它被记录在脑细胞中。它们是物质，是身体的一部分。



你的脑细胞可以进行手术，如果某些脑细胞被切除，某些记忆就会从你身上消失。记忆被记录在脑细胞中。记忆是物质；它可以被摧毁。现在科学家们说它可以重新种植，可以再次移植。



我们迟早会找到方法，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去世时，我们将能够拯救他的脑细胞。这些脑细胞将能够移植到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将拥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所有记忆，而无需经历所有这些经历。它是身体的一部分，记忆是身体的另一部分，如果整个身体都被烧成灰烬，你就没有任何记忆了。



记住，这是要理解的要点：如果记忆仍然存在，那么身体仍然存在，你一直在玩把戏。如果你真的深深地感觉到身体已经死了，燃烧着，大火已经完全摧毁了它，你在那一刻就没有任何记忆了。



在观看的那一刻，你不会介意。一切都会停止——没有思想的移动，只是看着，只是看到发生了什么。



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一旦你知道你可以把自己和身体分开。。。。这种技术只是一种将自己与身体分离的方法，只是在你和身体之间制造一个间隙，只是为了离开身体几分钟。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可以留在身体里，而不会被困在身体里。你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但你将不再是以前的样子。



这项技巧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继续做下去。这不会在一天内发生，但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每天坚持做一个小时，总有一天你的想象力会突然有所帮助，间隙会产生，你会看到尸体化为灰烬。那你就可以观照了。



在这种观照中，你会意识到一个深层次的现象——我执是一个虚假的实体。它在那里，是因为你与身体、思想和头脑相认同。你既不是——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身体。你和外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你和外在的人不一样。



显然，这项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可以给你带来深刻的蜕变。但首先去冥想燃烧的火葬堆，在燃烧的地面上，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身体是如何燃烧的，身体是如何再次变成灰尘的——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



然后从脚趾开始慢慢移动。在做这个技巧之前，要多注意呼气。就在进入这个技巧之前，呼气15分钟，闭上眼睛；让身体吸气并睁开眼睛。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感受一种深深的放松，然后投入其中。



第二个技巧：冥想这虚构的世界燃烧成灰烬，成为在人之上的存在。



如果你能做到第一个，第二个就很容易了。如果你能想象你的身体在燃烧，那么就不难想象整个世界都在燃烧——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世界，通过你的身体你与世界相连。其实，只有你的身体才是你与世界的联系——世界是延伸的身体。如果你能思考和想象你的身体在燃烧，那么与整个世界一起想象它就没有什么困难。经文说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因为你相信，它就在那里。整个世界都在燃烧，正在消失。



但如果你觉得第一个很难，你甚至可以从第二个开始。如果你能做到第一个，第二个就很容易了。如果你已经做到了第一个，就没有必要真的做第二个。随着你的身体，一切都会自动消失。但如果第一个很难，你也可以直接做第二个。



我说从脚趾开始，因为它们离头部和自我很远，但你可能甚至不想从脚趾开始。然后再往前走：从世界开始，然后离自己越来越近。从世界开始，然后走近。当整个世界都在燃烧时，你很容易在整个燃烧的世界中燃烧。



第二个是：MEDITATE ON The MAKE-BELIEVE WORLD AS BURNING TO ASHES AND BECOME BEING over HUMAN。



如果你能看到整个世界在燃烧，你已经超越了人类，你已经成为超人。你已经了解了一种超人的意识。你可以想象，但需要想象力的训练。我们的想象力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他们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培养想象力的学校。智力是训练出来的，学校和大学是存在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训练智力上。想象力没有经过训练。想象力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维度。如果你能训练你的想象力，你就能通过它创造奇迹。



从小事开始，因为很难跳到更大的事情上，你可能会失败。例如：这种想象整个世界都在燃烧——它不能深入到意识深处。首先，你知道这是想象，即使在想象中你认为火焰无处不在，你也会觉得世界没有被烧毁，它仍然存在，因为这只是你的想象。



你不知道想象是如何变成现实的。你必须先感受一下。



在你开始使用这项技术之前，试着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只要把你的双手合在一起，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现在你的手无法打开，它们已经死了，锁住了，你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打开它们。一开始你会觉得你只是在想象，你可以打开它们。但在十分钟的时间里，继续思考你无法打开它们，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的手无法打开。十分钟后试着打开它们。



十个人中，有四个人会立即成功，40%的人会立即成功：十分钟后，他们无法张开双手——想象变成了现实。无论他们如何挣扎。。。它们越难打开，就越困难。你会开始出汗。你看到的是你自己的手，你无法打开它们。他们被锁住了！



但不要害怕。只要再次闭上你的眼睛，再次想象现在你可以打开它们；只有到那时你才能打开它们。百分之四十的人会立刻成功。



这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运行这项技巧；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



对于剩下的60%来说，这将是困难的，需要时间。那些非常敏感的人可以想象任何事情，而且它会发生。一旦他们觉得想象可以变成现实，他们就会有一种感觉，他们就会运作。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做很多事情。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你已经在做了，但你没有意识到。



一种特定的疾病来到这个城市——一种法国的流感——你就成了它的受害者。你永远不会想到，在一百个病例中，70%只是因为想象。因为“流感就在那里”，你开始想象现在你会成为它的猎物——你会倒下的。许多疾病都是通过你的想象发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你的想象造成的。一旦你知道是你在创造它们，你也可以解决它们。稍微训练一下你的想象力，然后这个技巧会很有帮助。



第三种技巧：以主體來看，字母流入单词，单词流入句子，既而以，客體來看，圆流入世界，世界流入定理，最终发现这些在我们的存在中汇聚。




这也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技巧。我执总是害怕——害怕接受、开放；害怕有什么东西进入并摧毁它。所以我执在它周围建立了一个堡垒；你开始住在有围墙的监狱里。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允许进入你里面。



你害怕——如果有什么东西进来打扰了，该怎么办？——所以最好不要让任何东西进来。



所有通信停止。即使和你爱的人或你认为你爱的，也没有交流。



看看妻子和丈夫在说话。他们没有互相交谈；没有通信。相反，他们通过言语来回避对方。他们谈话是为了避免交流。在沉默中，他们会变得接受，在沉默中他们会走近，因为在沉默中我执，墙，将不在那里。所以夫妻俩，他们永远不会沉默。他们会谈论一些事情，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不是对彼此敞开心扉。我们太害怕对方了。



我听说过穆拉·纳斯鲁丁，有一天，当他刚走出家门时，他的妻子说：“纳斯鲁丁，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几了吗？”纳斯鲁丁知道这件事——今天是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所以他说：“我知道。我很清楚。”妻子坚持说：“那我们该怎么庆祝呢？”于是纳斯鲁丁说：“亲爱的，我不知道。”然后他困惑地挠着头说：“如果我们保持两分钟的沉默来庆祝，那会是什么样子？”你不能对某人保持沉默；你会开始感到不安。在沉默中，另一个人进入你。你敞开着，你的门开着，窗户开着。你很害怕。你继续交谈，你继续创造保持封闭的手段。



自我是一个围栏，它是一座监狱，监狱被接受是因为我们感到如此不安全。监狱给人一种安全感：你受到保护，有人看守。要做到这一点，这第三点，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要清楚地知道生活是不安全的。没有办法使它安全。你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你只能虚构一个安全感——生命从来没有安全感。这就是它的本质，因为死亡与它相连，所以生命如何才能安全？



想一想：如果生命真的很安全，它就已经死了。一种绝对安全的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冒险已经失去了。如果你受到保护免受一切危险，你就会死。生命本身就有冒险、危险和不安全感。涉及死亡。



我爱你。我进入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现在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但现在我会努力让一切都安全。为了明天，我会杀死所有活着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明天感到安全。爱情转化为婚姻——婚姻是一种保障。爱是没有安全感的——下一刻一切都可能改变。你投入了这么多，下一刻，心爱的人离开了你，或者朋友离开了你。你就陷入了空虚。爱是没有安全感的。你无法预测未来。所以生命人被杀了，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替代者——那就是婚姻。



有了婚姻，你才有安全感；这是可以预测的。第二天，妻子将成为你的妻子；丈夫将来也会是你的丈夫——但只是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它。现在没有危险了。它死了。这种关系现在已经死了，因为只有死的东西才能是永久的；有生命的事物必然会改变。变化是生命的本质，而变化带来的是不安全感。



那些想要进入更深生命领域的人必须准备好不安全，必须准备好处于危险之中，必须准备好在未知中前进，并且决不能试图以任何方式固定未来。这种努力会毁掉一切。还要记住：不安全感不仅存在，而且是美丽的。安全是枯燥的，丑陋的。不安全感是鲜活而美丽的。如果你关上门窗和所有的东西，你就能安全。



既没有光进入，也没有空气进入；没有人进入。你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但你没有活着，你已经进入了你的坟墓。



如果你接受、开放、不害怕，这种技术是可能的，因为这种技术允许整个宇宙进入你的内在。



在主观上，字母流入单词，单词流入句子，在客观上，圆圈流入世界，世界流入原则，最终发现这些在我们的存在中汇聚。



一切都汇聚在我里面。

..我站在开阔的天空下，整个存在，从任何地方，从每一个角落，都向我汇聚——你的我执不可能存在。在那种整个存在都汇聚在你里面的开放中，你不可能作为一个我存在。你将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存在，但不是作为一个结晶的我存在。








要做到这一点，从一小步开始。就坐在树下。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风碰到你，它在你周围移动，它掠过。但不要让它只是从你身边经过；让它在你内部移动并穿过你。闭上你的眼睛，当它穿过树时，树叶沙沙作响，感觉你也像一棵树，敞开着，风吹过你——不是在你身边，而是正穿过你。



树的沙沙声会进入你的身体，你会感觉到空气从你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通过。它真的在穿过你。这不仅是想象，也是事实——你已经忘记了。你不仅通过鼻子呼吸，你还通过整个身体呼吸——从它的每一个毛孔，从数百万个毛孔。如果你被允许用鼻子呼吸，但你身体的所有毛孔都被封闭、涂上了油漆，你将在三小时内死亡。仅仅通过鼻子呼吸是不可能活着的。



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每个细胞都在呼吸。



空气从你身上经过，但你已经失去了感觉。所以坐在树下感受吧。



一开始，它看起来像是想象，但很快就会变成现实。这是一个现实--空气正在穿过你。然后坐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下，不仅感觉到阳光在触摸你，而且它们正在进入你并穿过你，所以你变得接受，你开始感到敞开。



这一切都可以做到。例如，我在这里讲话，而你正在听我说话。你可以通过耳朵听到，也可以通过整个身体听到。你可以在这里尝试一下，只是改变一下重点：你不仅仅是通过耳朵听到我的话，你是通过全身听到我的声音。当你真正听到的时候，当你真正倾听的时候，是整个身体在倾听。它不仅仅是一部分，它不是一种支离破碎的能量，它是你的全部。你的整个身体都在倾听——然后我的话就在你身上传递；从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你都在喝它们。他们正从各处被吸收。



你可以这样做。去寺庙里坐着。许多朝拜者将来来往往，寺庙的钟声将一次又一次地敲响。只要全身心地倾听。钟声在响，整个寺庙都在兴奋；它的每一面墙都在反射。



为了反映这一点，为了感觉声音正在向你汇聚，我们创造了一个圆形。因此，从任何地方发出的声音都会从任何地方汇聚到你身上，你可以通过你的整个身体——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倾听、饮水、吸收它，它正在通过你。你变得漏洞百出；门到处都开着。你现在不是任何东西的屏障——空气、文字、声音、光线或任何东西。你不是一个障碍，你不会抗拒任何东西。



当你开始觉得现在你没有反抗，你没有挣扎，突然你会意识到我执不在那里，因为我执只有在你挣扎的时候才存在。这是一种阻力。每当你说不，我执就存在了；只要你答应，我执就不存在了。所以我称一个人为ASTIK，一个真正的有神论者，他对整个存在说了“是”；他没有“不”，没有抵抗。他接受一切，他允许一切发生。即使死亡来临，他也不会关门。门将保持打开状态。



必须带来这种开放性，只有这样你才能使用这种技术，因为这种技术意味着整个存在都在塌缩，向你汇聚——没有阻力，欢迎，让它汇聚在一起。你将简单地消失，你将成为一个空间，无限的空间，因为这个无限的宇宙无法汇聚在像我执这样狭窄的原子上。



只有当你像它一样变得无限，当你让自己成为一个无限的空间时，它才能汇聚。但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慢慢地，你必须变得越来越敏感，你必须意识到你的阻力。



我们非常抗拒。如果我触摸你，你会觉得你在抗拒触摸，你在制造一道屏障，所以我的温暖无法进入你，我的触摸无法进入你。我们不允许彼此触碰。如果有人碰你，你就会警觉起来，另一个人会说“对不起”。到处都是阻力。如果我看着你，你会抗拒，因为眼神可以进入你的内心，它可以穿透你的深处，它可以搅动你，然后你会怎么做？






这不仅仅是对陌生人。即使是陌生人也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人是陌生人，或者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仅仅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种陌生感怎么会被破坏呢？你认识你的父亲吗？他是个陌生人。你认识你妈妈吗？她仍然是个陌生人。所以，要么每个人都是陌生人，要么没有人是陌生人。但我们害怕，处处制造障碍。这些障碍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那么什么也进不了我们。



人们来找我，说：“没有人爱。没有人爱我。”我触摸那个男人，我觉得他甚至害怕触摸。有一种微妙的退缩。我握着他的手，他已经退出了。他不在那里；我手里只有一个死东西——他已经退出了。



他说：“没有人爱我。”怎么会有人爱你呢？即使全世界都在爱，你也不会感觉到，因为你是封闭的。爱无法进入你；没有门，没有门。你在自己的监狱里受苦。



如果我执存在，你就封闭了——你会为了爱，为了冥想，为了上帝。所以，首先要试着变得更敏感、更接受、更开放，让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只有这样，神圣才能发生，因为那是最后一次发生。如果你不能允许平凡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能允许终极的事情发生呢？因为当终极发生在你身上时，你将不再有。你将简单地不再有。



卡比尔说过：“我找你的时候，你不在。现在，当你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求道者卡比尔在哪里？他已经不在了。那这是什么类型的相遇呢”卡比尔想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相遇？当我在那里的时候，神性不存在。现在神性在那里，但我不在。那这是什么类型的相遇呢？”。但实际上这是唯一的相会，因为两个不能相遇。通常我们认为需要两个相遇——如果只有一个，知道怎么办？因此，通常的逻辑是，一次相遇至少需要两个对象。但对于一次真正的相遇，对于一次我们称之为爱的相遇，一次我们称作祈祷的相遇，以及一次我们叫做三摩地、狂喜的相遇，都需要只有一个。当寻求者在那里时，被寻求者不在；当被寻求者来了，寻求者就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执是障碍。当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时候，你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进入你的内在。你充满了我执。如果你不是，那么一切都会通过你。你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甚至神性都能穿过你。整个存在现在已经准备好通过你，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因此，宗教的整个艺术就是如何不存在，如何解散，如何臣服，如何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



结束








=======================================================



第54章：意识之火



问题1冥想者是敏感的，被动的，开放的和接受的，认为这些特征，他会因为周围的不安静，消极和倾向性振动的影响而失败。请解释他如何保护他脆弱的心灵免受有害的振动。



如果你真的很敏感，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因为消极的是你的解释。没有什么对你有害的，因为有害的是你的解释。如果你真的很开放，那么没有什么会伤害你，也没有什么会被认为是有害的。你觉得有些事情是消极的，有些事情是有害的，因为你抗拒，因为你反对它，因为没有人接受它。这必须深刻理解。



敌人存在于那里是因为你在保护自己不受他伤害。敌人在那里是因为你没有敞开。如果你是开放的，那么整个存在是友好的；否则就不可能了。其实，你甚至不会觉得它很友好——它只是很友好。



即使是友好的感觉也没有，因为这种感觉只有在相反的敌意中才能存在。



让我这样说：如果你很敏感，就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生活在不安全之中。在内心深处，这意味着你甚至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你不会反抗，你不会反对，你不会挡道。如果死亡来临，就不会有抵抗。



你只会允许它发生。你接受存在的整体。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是死亡呢？



如果你否定，那么你会感觉到它是敌人。如果你不否定，你怎么会觉得它是敌人呢？敌人是由你的否定造成的。死亡不会伤害你，因为伤害是你的解释。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这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这就是道教教学的秘密。老子的基本教义是：如果你接受了，整个存在就与你同在。否则就不可能了。如果你否认，你就制造了敌人。



你越是否认，你就越是防御，你就保护得越多，敌人就越多。敌人是你创造的。他们不在外面；它们存在于你的解读中。



一旦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出现。你不能说，‘我是冥想的，我是敏感的，开放的。那么，现在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周围负面振动的影响呢？”现在没有什么是消极的。否定意味着什么？消极意味着你想否定，你不想接受，你认为有害。然后你没有开放，那么你就没有处于冥想状态。



这个问题只是在理智上产生的，而不是一个感性的问题。你没有体验过冥想，你也不知道。你只是在思考，而这种思考只是一种假设。你想，‘如果我冥想并变得开放，那么我将处于不安全之中。



负面的振动将进入我的身体，它们将是有害的。那我该如何自卫呢？这是一个假定的问题。不要向我提出假定的问题。它们是徒劳的，无关紧要的。



冥想，变得开放，然后你永远不会把这个问题带给我，因为在开放的时候，消极的东西就会消失。那么没有什么是负面的。如果你认为某些事情是消极的，你就不能变得开放。对负面影响的恐惧会造成封闭。您将被关闭；无法打开。害怕有什么东西会伤害你。。。你怎么会变得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除非对死亡的恐惧从你身上消失，否则你就不能变得敏感，你就不能敞开心扉。你将保持封闭在你自己的思想，你在自己监狱。



但你可以继续假设，无论你认为什么都是错误的，因为思想对冥想一无所知，它无法穿透这个领域。当它完全停止时，冥想就会发生。所以你不能假设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它。要么你知道，要么你不知道——你不能思考。



敞开心扉——在你敞开心扉的时候，所有存在的消极都会消失。即使死亡也不是负面的。没有什么是负面的。你的恐惧会产生消极情绪。内心深处你很害怕；因为这种恐惧，你制定了安全措施。



反对这些安全措施的敌人是存在的。



看看这个事实——你制造了敌人。存在并不是对你不利。怎么可能呢？你属于它，你只是它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部分。存在怎么会对你不利？你就是存在。你们并没有分开；你和存在之间没有差距。





每当你觉得消极的、死亡的、敌对的、仇恨的存在，如果你是开放的、没有防备的，存在会摧毁你，你就会觉得你必须保护自己。不仅仅是防守，因为最好的防守方式是进攻，进攻。你不能简单地防御。当你觉得你必须保护自己时，你就会变得无礼，因为冒犯、咄咄逼人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



恐惧制造了敌人，然后敌人制造了防御，然后防御制造了进攻。你变得暴力。你总是保持警惕。你反对所有人。



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你处于恐惧之中，你就是在反对所有人。



程度可能不同，但你的敌人和你的朋友都是你的敌人。朋友少了一点，仅此而已。那么你的丈夫或妻子也是你的敌人。你已经安排好了，仅此而已。你已经适应了。也可能是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更大的敌人，而针对这个共同的、更强的敌人，你们都加入了，你们都成为了一方，但敌意是存在的。



如果你是封闭的，那么整个存在就是对你不利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你看来，这是一种敌意。但当你敞开心扉时，整个存在就成了你的朋友。



现在，当你封闭的时候，即使是朋友也是敌人。否则就不可能了。在内心深处，你也害怕你的朋友。



在某个地方，亨利·梭罗或其他人写道，他向上帝祈祷，“我会照顾我的敌人，但你会从我的朋友那里照顾我。”。我会和我的敌人战斗，但要保护我不受朋友的伤害。”表面上是友谊；内心深处是敌意。你们的友谊可能只是掩饰敌人的幌子。如果你是封闭的，你只能制造敌人，因为当你是开放的时候，朋友才会显露出来。当你对某人完全敞开心扉时，友谊就发生了。它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发生。



当你封闭的时候，你怎么能爱？你住在你的监狱里，我住在我的监狱里。每当我们见面时，只有监狱的墙壁相互接触，我们躲在后面。我们在我们的胶囊中移动：胶囊相互接触，身体相互接触，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是孤立的。



即使在做爱的时候，当你们的身体已经进入彼此时，你们还没有进入。只有机械在开会；你仍然呆在你的胶囊里，在你的牢房里。你们只是自欺欺人，以为有交融。



即使在性这一最深层的关系中，交融也不在。它不可能发生，因为你是封闭的。爱已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你害怕的原因。



所以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不要提出错误的问题。如果你知道开放，你就不会觉得有些事情会对你有害。现在没有什么是有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即使死亡也是一种祝福。你的方法变得不同了。现在，无论你往哪里看，你都会以一颗开放的心去看——这种开放的心会改变一切的质量。你不能感觉到某些东西会有害；你不能问如何防守——没有必要。需求的产生是因为你封闭了。



但是你可以继续假设问题。人们来找我，他们说，‘好吧，如果我们意识到了上帝，那又怎样？’他们从一个问题开始——如果？没有“如果”。在现实中，你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很荒谬，很愚蠢，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我意识到了上帝，那又怎样呢？”那又怎样永远不会出现，因为有了意识，你就不再是，只有上帝。有了意识就没有未来，只有现在。有了认识，就没有担忧，因为你已经与存在融为一体。那么问题是“那又怎样？”永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地担忧，不断地挣扎，不断地思考未来。



问题2当我变得越来越清醒时，我的注意力会提升，但我仍然有一种感觉，我存在，我在场，我清醒。请解释一下这种感觉要如何被化解为一种没有自我的正义意识状态的。



这又是一个假定的问题。当我变得越来越有意识时，我的注意力就会提升，我仍然有一种感觉，我存在，我在场，我意识到。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随着意识的增长，我会减少。在完全意识中，你在，但没有感觉到我在。换句话说，最多可以说——你感觉到一种微妙的不在，但没有我。



你感觉到存在，你感觉到它丰富多彩，一个充实的瞬间，但我不在那里。



你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你感觉不到我在场；你感觉不到我在那里。我是无知、疏忽的一部分；你睡眠状态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存在。当你真正警觉、有意识和有意识时，它就不可能存在。









这就是所谓问题的产生方式。你可以继续思考它们，什么都不会解决。如果发生这种事——你会觉得我在；我意识到了——那么你只需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你没有警觉，你没有意识到。然后这些感觉——我清醒了，我有意识了，我存在了——这些都是想法，是你在想。它们都不是实现的时刻。你可以认为我觉醒了；你可以继续重复“我觉醒了”——那不行。觉醒不是这种重复。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就没有必要重复“我觉醒了”。你只是意识到；我已经不在了。



尝试提高意识。现在要保持警觉。我在哪里？你是——更确切地说，你更强烈——但我，我执在哪里？在强烈的意识中，我执不再存在。后来，当你失去意识，开始思考时，你可以感觉到我在，但在有意识的那一刻，没有我。现在体验一下。你在这里，你可以默默地感觉到你的存在，但我在哪里？我永远不会出现。只有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当你失去意识时，我立刻出现。



即使在一瞬间你可以体验到简单的觉知，你在，而我不在。当你失去意识，当那一刻溜走，消失，你在思考，我马上回来了。这是思维过程的一部分。我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它属于思想。我是一个思想。



当你警觉而没有思想的时候，你怎么能感觉到我在？无我是存在的——但这也不是一个想法，它不是思考。它存在于那里，它是事实。但你可以立即将事实转化为思考，你可以思考在没有我的地方存在的差距。当你思考的那一刻，我回来了。



有了思考，我执就进入了——思考就是我执。



没有思考，我执就不在。



所以，每当你想问一个问题时，首先要让它存在。在给我这个问题之前，先测试一下你所问的问题是否相关。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关，只是口头上的，但它们是这样的：我说灯已经亮了，然后我问，‘灯已经亮，黑暗仍然存在，那么黑暗该怎么办？’唯一的问题是灯还关着，还没有打开，否则黑暗怎么会继续？如果黑暗存在，那么光明就不存在。



如果光明存在，那么黑暗就不存在。他们不可能同时在一起。



觉知和我执不可能在一起。如果意识来了，如果它在那里，我执就消失了。这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没有一秒的差距。灯亮了，黑暗消失了。它并不是一步一步地逐渐消失的。你看不到它在外面；你不能说现在黑暗正在消失。



光明在那里，黑暗马上就不在了。没有一刻的差距，因为如果有差距，你就能看到黑暗在向外移动。如果有一个瞬间的间隔，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存在一个小时的间隔。没有差距。这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光明的到来和黑暗的消失是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



觉知也是如此：当你意识到的时候，我执却不在。但我执可以继续玩把戏，我执可以说，‘我意识到了。’我执可以说，‘我意识到了’，也可以告诉你。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执想要积累一切，甚至是觉知。我执不仅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它也想冥想，也想三摩地，也想悟道。



我执想要一切。可能的东西必须拥有。我执想要拥有一切——甚至冥想、三摩地、涅盘。因此，我执可以说，‘现在我已经实现了冥想’，然后问题就会出现。冥想已经实现，意识已经到来，但我执仍然存在，痛苦仍然存在。过去的全部负担依然存在。没有什么变化。我执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自夸。要注意，它会欺骗你。它可以用语言，可以用语言表达。它可以用语言表达任何东西，甚至涅盘。



我听说有一次，两只蝴蝶在纽约的峡谷中飞翔。刚经过帝国大厦附近，雄蝶对雌蝶说：“你知道，如果我想的话，只要一拳，我就可以让帝国大厦倒塌。”碰巧有一个智者听到了这句话，于是他叫了那只雄蝴蝶，问道：“你在说什么？”？你很清楚，你不能一拳就让帝国大厦倒塌。












你很清楚，没必要告诉你，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雄蝶说：“对不起，先生。我非常抱歉。我只是想影响我的女朋友”智者说：“不要这样做。”然后把蝴蝶赶走了。



雄蝶回到了他的女朋友身边。当然，这位女朋友问：“那个聪明的家伙对你说了什么？”于是，他吹牛皮说：“他求我，说：“别这样！”他非常害怕，颤抖，紧张。他听说我要导致这座帝国大厦倒塌，所以他说：“不要这样做~”同样的事情正在持续发生。那些话是智者说的，意思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不要说这样的话’，但我执利用了他。



你的我执可以利用任何东西，它是非常狡猾的。它在狡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几千年的经验——以至于你甚至无法察觉狡猾从哪里进入。



人们来找我，说：“冥想已经发生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执如何继续玩把戏——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冥想发生了，昆达里尼出现了——那该怎么办呢？担忧仍在继续，你的思想想要相信一些事情，所以什么都不做，你就继续相信，欺骗——希望得到满足。



但现实并不会因为你的愿望实现而改变：担忧仍在继续。你可以欺骗自己，你不能欺骗忧虑。它们不会仅仅因为你说，‘冥想已经发生，昆达里尼已经出现，现在我已经进入第五体。’而那些担忧甚至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但是，如果冥想真的发生了，担忧在哪里？它们怎么可能存在于冥想中？



所以请记住：当你觉知的时候，你在，但你不是我执。然后你是无限的，那么你是无限广阔的，但没有中心。我没有集中的感觉；只是不聚焦的存在，无处开始，无处结束——只是无限的天空。当这个我消失时，你就自动消失了，因为你只能参照“我”而存在。“我”在这里；这就是你在那里的原因。如果这个“我”从你身上消失了，你就不在了。你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存在？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会在场，也不是说你会在场。你会一直在那里，但对“我”来说，你不可能是你自己。“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创造你。一部分消失；另一个部分对我来说消失了。



那么简单的存在就在那里；所有的障碍都已消除。随着我执的消失，整个存在变成了一体。我执是分裂者——我执的存在是因为你不觉知。意识之火会摧毁它。



尝试更多。突然变得警觉起来。走在街上，立刻停下来，深呼吸，警觉片刻。当我说警觉时，我的意思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保持警觉——交通噪音、人们经过和交谈，以及周围的一切。只要保持警觉。你不在那一刻：存在及其美。



然后，交通噪音看起来并不是噪音，也不像是干扰，因为没有人能抵抗和对抗它。它只是向你走来并通过；它被听到了，再也听不到了。它来了又过去。它没有任何障碍可以打击。它不会在你身上造成创伤，因为所有的创伤都是在自我身上造成的。它会过去的。它不会有任何障碍可以攻击；不会有战斗，不会有骚乱。



记住：街上的噪音不是骚乱。当街道上的噪音对你不利时，当你有一个固定的观念，认为这是一种干扰时，它就变成了干扰。当你接受它时，它就来了又过去。你只是沐浴在它之中；你从中走出来更新鲜。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到厌倦。唯一令人疲惫的事情，持续消耗你的能量，是我们称之为我执的阻力。



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看待它。我执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旨。



其实，没有我执。如果我对某人说。。。。它经常发生。如果我对某人说要解散这个我执，他会立刻盯着我，好像在问一个裸体的问题，“如果我执解散了，那么生命在哪里？”？那样我就不在了。












我听说一位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国家的伟大领导人，被问到：“你一定累了。一整天，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寻求签名的人那个政客，那个领导人说：“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但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罕见、诚实的人。他说：“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但只是几乎要了。”。如果没有人寻求我的签名，我会彻底丧命的。持续不断的人群几乎要了我的命，但另一件事会更危险。如果没有人要我的签名，我会死的。”因此，无论自我如何疲惫，无论穿着如何，你仍然觉得这就是生命，如果我执不在，你就会觉得生命将从你里面消失。你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命是如何存在的，没有始终是我的参考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从未没有过它。我们经历过它，我们生活在它周围；我们只知道一种生命，那就是以我执为基础。我们不了解其他生命。



因为我们经历了它，所以我们没有经历真正的生命。



我们只是在为生命而奋斗，而生命从未发生在我们身上，它只是从我们身边经过。它总是触手可及，充满希望——就在明天，就在下一刻，我们将感受生命。但它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不会实现。它始终是一种希望和梦想，但我们仍在继续前进。因为它不会到来，我们行动迅速。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生命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大脑只能想一件事——我们的行动不够快。所以要抓紧时间，以最快的速度。



有一次，伟大的科学家T.H.赫胥黎将在伦敦某个地方发表演讲。他来到车站，来到郊区车站，但火车晚点了，所以他跳上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快点！全速前进！”他们跑得很快，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给出地址。但后来他也想起了自己忘记了地址。于是他问司机：“卡布比，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他说：“不，先生。但我会尽可能快地去。”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你走得尽可能快。你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要移动？目的地是什么？——希望有一天生命会发生在你身上。



为什么现在没有发生？你还活着——为什么现在没有发生？为什么涅盘总是在未来，总是在明天？为什么今天没有？明天永远不会到来——或者无论何时到来，都会是今天，你会再次错过。



但我们只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只知道生命的一个维度——我们已经在活的这个所谓的生命——其实只是死了，根本不算活着，只是无意识地等待。



对于我执来说，它将永远是一种等待——一种绝望的等待。你可以做得很快，你可以匆忙，但你永远不会到达任何地方：仅仅匆忙你就会消耗能量，你就会死亡。你已经做了很多次了。你总是很匆忙，在这种匆忙中消耗能量，然后只有死亡来临，其他什么都没有。你在为生命而奔波，只有死亡，没有其他。但思想，因为它习惯于只有一个维度，因为它只知道一种方式——这甚至不是一种方式，只是看起来是一种方式。它会说，如果没有我执，生命在哪里？



但我要对你说，如果有我执，就没有生命的可能，只有承诺。我执是一个完美的承诺者。它继续向你承诺。你是如此的无知——没有任何承诺会实现，但你再次相信。当新的承诺被给予时，你会再次相信。



回头看！我执承诺了很多事情，但却一无所获。所有的承诺都落空了。但你永远不会回头，永远不会比较。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对年轻时的承诺：当你年轻的时候，生命就会在那里。



每个人都在说这句话，你也希望当你年轻的时候，一切都会发生。



现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承诺仍然没有兑现，但你已经忘记了。



你忘记了承诺，你忘记了还没有实现。看着它太痛苦了，以至于你从来没有看过它。



现在，你希望在年老的时候，桑雅会开花，冥想会发生在你身上。然后，担忧就会结束：你的孩子将上大学，一切都将建立起来。那你就没有责任了。然后你将能够寻求神。然后，在老年，奇迹将会发生。你会死得意犹未尽。








它不会发生，因为它从来没有在希望中发生，它从来没有带着希望发生。它从来没有发生自我执的承诺。它现在就可能发生。这只能在现在发生。但是，需要一种非常强烈的觉知，这样你就可以抛出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未来计划和所有的梦想，并在此时此地直接审视你是什么。



在这种回归自我的过程中——你的意识不是前进，而是回归自我——你变成了一个意识的循环。这一刻变得永恒。你很警觉。在那种警觉中，在那种觉知中，没有‘我’；只是简单地存在。这种觉知带来了简单。



简单不是缠腰布，简单不是生活贫困，简单不是成为乞丐。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和狡猾的事情，非常有预谋。当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实现了简单的存在时，简单就诞生了。由此产生了简单性；你变得谦虚了。并不是说你在练习它，因为练习的简单永远不可能是简单。一种习惯的谦逊只是一种隐藏的我执。



它发生了：如果你能意识到，它就会开始在你身上流动。你变得谦逊；不是反对我执，因为反对我执的谦逊又是一种不同的我执——一种更微妙的我执，更危险，更有毒。它是谦逊，因为没有我执；不是作为我执的对立面，只是缺席。我执已经消失了。你已经回到自己，知道没有我执：简单产生，谦逊产生——它们只是流动。你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它们是觉知的副产品。



所以这种问题是愚蠢的。如果你觉得你觉知了，而‘我’仍然存在，那么就要清楚你没有觉知。努力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标准：当你觉知的时候，我不在；当你觉知的时候，我不在那里。这是唯一的标准。



问题3有一天，你解释了以对象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和以主体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不平衡，你还提到，在任何文化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接受整个人类。
你想象这样一种即将到来的文化吗，它将能够接受和发展人类的整体——客观的和主观的？



这种片面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谬误，一种非常自然的谬误。



试着理解自然谬误，因为很多事情都依赖于它。



无论什么时候说什么，都会否定与之相反的东西。每当有人说了什么，就同时否定了什么。如果我说‘上帝在里面`上帝没有被否定。我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但如果我说“上帝在外”，那么“上帝在内”就被否定了。



如果我说，‘要保持沉默，你必须向内移动’，这意味着如果你向外移动，你永远不会沉默。因此，语言中所说的一切总是否定某些东西。



这意味着语言永远不可能涵盖整个生命。或者，如果你试图涵盖整个生命，语言就会变得不合逻辑、不合理。如果我说‘上帝在里面，上帝在外面’，那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说“一切都是上帝”，那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我说，‘无论你出去还是进去，沉默都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说的是两者——两者都是对立的。我正在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们互相否定，然后什么也没说。



它已经尝试过了。用语言表达来覆盖整个生命已经被尝试过很多次了。



它从来没有成功过，也不可能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后来你的断言变得神秘起来；它们没有任何意义。逻辑有一些要求需要满足，而语言就是逻辑。



如果你问我，‘你在这里吗？’我说，‘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在这里’，或者我说，“是和否”，那么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称我为神秘主义者；如果你不爱我，你会说我是疯子——因为两者怎么可能都是？要么我在这里——那么我必须答应；或者我不在这里——那么我必须说不。但如果我同时说是和否，我就跳出了语言的逻辑结构。








语言总是一种选择。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文明都变得片面。没有语言，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存在。实际上，语言创造了文化。随着语言，选择进入；还有选择，不平衡。记住，只有人是不平衡的。所有的动物都存在于深深的平衡之中：树木、岩石和一切。一切都是平衡的；只有人是不平衡的。问题出在哪里？——人靠语言生存。语言创造选择。



如果我对某人说他既漂亮又丑陋，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



又丑又美？——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说‘你很漂亮’，那是有意义的。如果我说‘你很丑’，那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我说，‘你们两个都是。“你既聪明又愚蠢，”这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实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人是丑陋的，也没有人是美丽的。美在哪里，丑就在哪里；丑在哪里，美就在哪里。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智慧在哪里，愚蠢就在哪里。你找不到一个不是傻瓜的智者，也找不到不是智者的傻瓜。



你可能很难构想，因为每当你说“这个人是个傻瓜”时，你就停止寻找，你就关上了，你就把门关上了。你说，‘这个人是个傻瓜。’现在你不打算去寻找他的智慧。即使他的智慧向你显现，你也不会听。你会说：“这个人是个傻瓜。”。他怎么可能是个聪明人？这是不可能的；出了问题。他一定做得很愚蠢。这是偶然的。他不可能是明智的。”如果你认定这个人是聪明的，然后从他身上冒出一些愚蠢的东西，你不能相信，否则你会得到解释，你会把它合理化——这一定是明智的。



生命是一体的，但语言是分开的。语言是一种选择。正因为如此，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选择模式。



在东方，他们发展了技术，发展了科学研究；他们开发了现在西方开发的所有东西。5000年前，他们开发了一切，然后他们感觉到了它的无意义——就像现在在西方一样。他们觉得这没用。



当他们觉得这没用时，他们转向了相反的极端。他们说：“现在往里转。凡是外在都是虚幻的，它不会通向任何地方。向内转弯。”然后科学停止了发展，然后技术停止了。不仅停止了：当他们转向内部时，他们开始谴责一切外在的东西`只要活在当下！把所有外在的都丢下！”他们变得反对世界，否定生命，否定一切物质。。。只有精神的，纯粹的精神。



生命就是两者。其实，说生命是两者都是不对的。生命是一体的。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只是精神的一种表现，而我们称之之为精神的东西只不过是物质的一种表达。生命是一体的。内在和外在不是对立的两个东西，只是一个存在的两极。



但是，每当一个社会达到一种选择的极端——因为一种选择必然是极端的——你会立即错过另一种，而你错过的，你会感觉更多。你拥有的，你可以忘记，但你错过的，你会感觉更多。因此，在科技发展的顶峰，东方感受到了它的荒谬：它是无用的，你不能通过它获得沉默，你不能从它获得幸福，所以扔掉它，放弃它，向内移动，进入内在世界。



然后，这种内在的运动自动地变成了对外在的否定。



在西方，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现在西方已经达到了一个技术高度；现在，人们感觉到了无意义。现在印度已经陷入贫困的深渊。这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东方的思想开始向内移动。当你以失去一切为代价向内移动时，你将变得贫穷，你将被束缚，你将陷入疾病和痛苦。这是必然的。



现在印度对冥想不感兴趣，印度对内在世界不感兴趣。印度对现代技术感兴趣。印度学生对工程学和医学感兴趣。印度天才要去西方学习原子能技术。而西方天才有兴趣来到东方，了解什么是冥想，了解如何在内在空间中移动。



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他们第一次知道如何在外太空活动。他们已经到达月球。既然他们已经登上月球，事情就变得荒谬起来了。现在他们在问：“会有什么结果？”？












即使我们去了月球，发生了什么？——人仍然处于同样的痛苦之中。月亮不会有帮助，因为你可以把人转移到月亮上，但他仍然是那个人。



因此，在外层空间的运动似乎毫无用处，浪费了能源。如何在内部空间移动？



现在他们转向东方，东方转向西方——这又是一种选择。如果西方完全转向东方，两三个世纪内西方就会变得贫穷。看看那些嬉皮士，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如果新的西方一代变得绝对嬉皮士，那么谁将为技术工作，谁将为这个行业工作，谁谁将为西方已经实现的文明工作？取得成就需要几个世纪；你可以在一代人内失去它。



如果这一代人否定并说‘我们不去大学’，你能做什么？



老一代——它能延长多久？二十年后，一切都可能消失，只是通过新一代的否定——“我不上大学了”——他们正在离开，他们正在成为辍学者。他们说：“没有爱的时候，大汽车、大房子、大科技有什么用？”？当没有心灵的平静时，这些财富有什么用？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这样高的生活水平有什么用？所以离开这个！”在两个世纪内，西方可能会陷入贫困的深渊。它发生在东方。在摩诃婆罗多时代，几乎同样的科技在东方得到了发展。



后来发现它毫无用处。如果印度人的思想转向技术，那么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宗教就会消失——它已经消失了——仅仅“冥想”这个词都会过时。如果你谈论内在，人们会认为你不在你的感官中：“你所说的内在是什么意思？没有内在。”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语言——因为语言是一种选择，思维会走向极端。当它移动到一个极端时，另一个就失去了。而另一方面，许多品质都消失了，当它们消失时，你会感到对它们的渴望。



然后你再次走向另一个极端。然后就失去了别的东西。



因此，还没有一种完整的文化诞生，除非人类学会保持沉默，除非沉默成为人类思想的核心，否则它就不可能诞生。不是语言而是沉默——因为在沉默中你是完整的，在语言中你永远是一部分。除非人类开始生活在沉默中——不是通过语言，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存在的整体——否则不可能有完整的文化。只有完整的人类才能构成一完整文化。



人类是分裂的。每个人都只是他可以成为的，他应该成为的一部分，他只是他潜能的一部分。这些支离破碎的人类创造了支离破碎的社会。支离破碎的社会一直存在。



但现在看来，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这种走向极端的荒谬。如果这种意识变得强烈，我们不会走向相反的方向，而是开始审视整体。。。。



比如我自己。我不反对物质，我不反对精神。我不执着于精神，也不执着于物质。我支持两者。对我来说，在物质和精神、内在和外在之间没有选择。我支持两者，因为如果你同时接受两者，只有这样你才能变得完整。但由于习惯的原因，这很难理解和把握。



每当你看到一个有灵性的人，你就会开始看他是否贫穷。他一定很穷，一定住在小屋里，一定在挨饿。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贫穷，为什么要挨饿？——因为内部必须相对于外部进行选择；这已成为惯性思维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过着奢侈的生活，你就无法相信他是有灵性的。他怎么可能有灵性？



奢侈有什么错？有灵性与奢侈是如何对立的？其实，有灵性是终极奢侈。其实，只有有灵性的人才能奢侈。他知道如何放松，他知道如何享受，他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幸福。但惯性思维已经进入了你大脑的细胞。如果你看到一个有灵性的人在贫穷中行走，你会觉得他一定是真实的。



贫穷与精神有何联系？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选择极端。这很难理解，因为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你甚至没有意识到。







有个人就在这里，他告诉我，在维诺巴居住的瓦尔达，现在一整天都很热——他不会用风扇，不会用冷风机，也不会用空调。不可能的一个有灵性的人怎么能用空调？他甚至不能用风扇。从那里来的那个人印象深刻。他说：“看，多么伟大有灵性人啊！他甚至没有用风扇然后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整整一天，从十点到五点，整整七个小时，他都在头上和肚子上盖湿布。”维诺巴每天浪费七个小时！——风扇、冷却器或空调的价格是多少？还有维诺巴每天浪费的七个小时。。。？但如果有一个风扇，这个人会觉得维诺巴没有灵性。不知何故，维诺巴也同意这种态度——维诺巴每天七个小时并不重要。



生命是短暂的，像维诺巴这样的天才浪费了七个小时。但他自己也觉得科技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灵性的。外在和内在——他选择了内在。但如果你选择了内在，即使盖上湿布也是外面的。



它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你在干什么？你正在创造一种冷却。而你却为此浪费了七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但我们会说，‘不，这是苦行，这是灵性，这个人是伟大的。’这种观念已经进入了我们大脑的细胞。



我接受生命的整体。外在和内在都在那里，它们都属于我。它们必须平衡。你不必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来选择一个。如果你选择了，你就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极端的受害者——你会为此而痛苦。



建立平衡。外部和内部并不对立。它们是同一种能量的运动，同一条河的两岸，河流不可能只有一岸流动。



你可以忘记另一个，但另一个会在那里。只有另一个在那里，这条河才能存在。你可以完全忘记它：然后虚伪就诞生了，因为你必须继续隐藏，这条河不能流了。



生命在内在和外在之间流动，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生命不可能只有一边而存在。两者并不是真正分开的。河的两岸看上去是两边；如果你深入河的深处，它们就会结合在一起——同一块地看起来像两个河岸。外部和内部是相同的地，相同的现象。



如果这种洞察力深入到人类身上。

我感兴趣的是人类，而不是文化，不是社会，也不是文明。如果人类变得全面和平衡，那么有一天人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平衡的社会。只有这样，人类才会自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困难的情况下成长。



现在，很少有人成长——很少。几乎所有的种子都浪费掉了。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种子生长并开花。这似乎完全是浪费。但是，如果社会是平衡的——没有什么是否定的，没有什么是选定的，整体被和谐地接受了——那么许多人就会成长。很少会有人不成长。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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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只有虚幻才会消散



82. FEEL: MY THOUGHT, I-NESS, INTERNAL ORGANS – ME.
82.感覺著：我的思緒，此我之體性，內部器官──我。

83. BEFORE DESIRE AND BEFORE KNOWING, HOW CAN I SAY I AM? CONSIDER. DISSOLVE IN THE BEAUTY.
83.在欲望之前與認知之前，我怎麼能說我在？深思。溶入那美。



有一次，一位来访者问一个小镇上的许多人关于市长的情况：“你的市长是什么类型的人？”牧师说：“他不好。”加油站服务员说：“他是个无赖。”理发师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投票给过那个无赖。”然后，来访者遇到了市长，一个备受诽谤的人，来访者问道：“你的工作报酬是多少？”市长说：“天哪，我没有得到任何报酬。我接受这份工作只是为了这份荣誉！”这就是我执的处境——只有你考虑你的我执，没有其他人。只有你认为你的自我在位；对其他人来说，并非如此。除了你，没有人认同你的我执；其他人都反对。但你继续生活在梦中，在妄想中。你创造了自己的形象。你感受到了这个形象，你保护了这个形象。你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为了这个形象而存在的。这是一种精神错乱，一种疯癫。这不是现实。



这个世界不是为你而存在的。没有人关心你的我执；根本没有人。



不管你是不是，都没什么区别。你只是一个浪子。波浪来了又去；海洋对此并不担心。



但你认为自己很重要。



那些想要化解我执的人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事实。除非你能抛开你的利己主义结构，否则你将无法看到现实，因为无论你看到什么，你感知到什么，你的我执都会扭曲它。它试图为自己操纵一切。没有什么是为了它，因为现实无法帮助任何虚假的东西。记住这一点。



现实无法支持任何不可能的东西，而你的我执是最不可能的，最大的虚伪。它不在那里；这是你的创造，你富有想象力的创造。现实无法控制它。现实总是在粉碎它，总是在摧毁它。每当你的我执与现实接触时，现实就会令人震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不断到来的冲击，这些冲击不断地来摧毁你的我执，通过你避免看到现实。



与其失去我执，不如尽量避免看到现实。然后围绕着你的我执，你创造了一个你认为是现实的虚假世界。然后你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没有接触到现实世界，你不可能，因为你害怕。你们生活在我执的温室里。恐惧就在那里：每当现实接触时，你的我执可能会被摧毁，所以不敢接触现实。



我们继续逃离现实，只是为了保护、捍卫这个不可能的我执。



为什么我称之为不可能？为什么我说它是假的？试着理解这一点。现实是一体的：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作为一个总体。你不能独自存在。如果这些树不存在，你将无法生存，因为它们正在为你生产氧气。如果空气消失了，你就会死，因为空气给了你活力和生命。如果太阳熄灭，你将不再在这里，因为温暖，阳光，是你的生命。



生命是作为一个宇宙整体存在的。你并不孤单，你不可能独自存在。你存在于一个世界中。你的存在不是一个原子的、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你作为一个波浪存在于整个宇宙中。你们是相互关联的。我执给你的感觉是，你是个体的，孤独的，分离的，孤立的。我执给你们的感觉是你们在岛上——而你们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执是虚假的。它是不真实的，现实无法支持它。



所以只有两种方法。如果你接触到现实，如果你对现实持开放态度，你的我执就会消失。或者，你必须创造自己的梦想世界，然后生活在其中。



你创造了这个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



人们来找我，我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正在熟睡，做梦。他们的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想解决这些问题。它们无法解决，因为它们不是真实的。



你怎样才能解决一个不真实的问题？如果它存在，它是可以解决的——但它没有任何地方；它无法解决。一个不真实的问题——如何解决？只有一个不真实的答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不真实的答案会产生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将是不真实的。然后你会感到恶心；没有尽头。



如果你想来面对现实。。。。遇见现实就是遇见上帝。上帝不是什么隐藏在天空中的东西；他就是你周围的现实。上帝不是隐藏的；你隐藏在一种虚幻之中。上帝是最直接的存在，但你隐藏在你自己虚幻世界的胶囊中，你继续保护它——它的中心是我执。







我执是不真实的，因为你不是孤立的；你与现实融为一体。你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你无法与它分离。如果分离，你甚至一刻也不可能活着。每一次呼吸，你都与宇宙相连；每一刻你都在进进出出，遇见真实，然后再回来。



你是一个脉动，而不是一个死的实体，这种脉动与真实存在着深深的和谐。但你已经忘记了那种脉动。你创造了一个死的自我，一个概念——我是——而这个我总是反对整体：在自我保护、斗争、冲突和战争中。因此，所有宗教都强调化解我执。



第一件事：它是不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溶解。



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是可以溶解的。你怎样才能溶解它？如果某件事是真实的，它就不能被摧毁；它将继续存在。无论你做什么，它都会一直存在。只有虚幻的东西才能被溶解。它们可以消失，它们可以蒸发到任何地方，变成虚无。你的自我可以溶解，因为它是不真实的。这只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它没有实质内容。



第二：你甚至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持续携带这种我执。它是如此的不真实，以至于你必须不断地给它加油，喂它。当你睡着的时候，我执不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早上你会感到如此新鲜，因为你一直在与现实深入接触。现实使你恢复了活力。



在深度睡眠中，你的我执不在。你的名字，你的形式，都消失了。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贫穷还是富有，罪人还是圣人——你不知道。在深度睡眠中，你已经回到了宇宙的整体；自我并不存在。早晨，你会感到精力充沛、精神抖擞、年轻。能量从某种深层次的来源来到你身边。你又活了。但是，如果在晚上有梦，有梦，还有梦，那么在早上你会感到疲惫，因为在梦中我执一直存在。在梦中，我执一直存在，它就在那里，所以它不允许你落入最初的源头。你早上会觉得累。



在深度睡眠中，我执不在。



当你深陷爱河时，我执也不在。当你放松、沉默时，我执也不在。



当你全神贯注于某件事以至于忘记时，我执就不在。



听着音乐，你已经忘记了你是——我执不在。事实上，带给你的平静并不是通过音乐来的；它的到来是因为你忘记了我执。音乐是器乐。



看着美丽的日出或日落，你会忘记自己。然后你突然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在那里；那里有比你更伟大的东西。



伟大的。。。耶稣称之为上帝——这个词只是象征性的。穆罕默德称之为上帝——这个词只是象征性的`上帝意味着比你更伟大——当你感觉到比你更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我执不在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当我执在那里的时候，更伟大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我执是障碍。



在任何时刻，如果我执不在，上帝就在那里。我执的缺席就是神的存在。永远记住：我执的缺席就是神的存在；我执的存在就是神的缺席。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到达上帝，问题不是如何获得上帝；问题是如何缺席。



你不必担心神，你可以完全忘记它。没有必要记住上帝这个词。



这无关紧要，因为最基本的不是上帝，最基本的是你的我执。如果它不在那里，上帝就会降临在你身上。如果你尝试，如果你努力达到上帝，达到上帝，或获得解放，你可能会错过，因为这整个努力可能是以我执为中心的。



这是求道者的问题。它可能只是我执在思考，以达到上帝。你不止满足于你世俗的成功。您已经实现了；在外在的世界里，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位、地位和威望。你很强大，你很富有，知识渊博，受人尊敬，但你的我执并不满足。我执永远不会满足。原因是什么？——同样。真正的饥饿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我执的渴望是虚假的；它不能被满足。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因为饥饿是虚假的，没有食物能满足它。如果饥饿是真实的，它就能得到满足。



所有自然的饥饿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没什么，根本不是问题——但非自然的饥饿是不能得到满足的。首先，他们不是饥饿者——你怎么能满足他们呢？它们是不真实的；只是那里存在着空虚。你继续扔食物，你正在把食物扔进一个深渊，一个无底的深渊。你哪儿也够不着。我执无法得到满足。







我听说亚历山大来印度时，有人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世界只有一个，如果你征服了，你会怎么办？”据记载，亚历山大听到这件事后非常难过，他说：“我没有想过，但这让我非常非常难过。世界只有一个，我会征服它。当我征服它时，我该怎么办？”即使是整个世界也无法满足你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是虚假的、虚幻的。饥饿是不自然的。



我执可以去寻找上帝。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例中，这是我的感觉——我执在寻找。然后，搜索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我执无法与神圣相遇，而我执正在竭尽全力去达到它。记住，你的冥想、祈祷、崇拜不应该是我执之旅。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在不必要地浪费精力。所以要有充分的意识。



这只是一个意识问题。如果你意识到了，你就能发现你的我执是如何运动和运作的。这并不困难；不需要特别的训练。你可以闭上眼睛，看看搜索是什么。你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在寻求神圣，或者这是否又只是一次我执之旅——因为这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虔诚的，因为你在内心深处想，“除非我拥有上帝，否则我怎么能满足——我？”上帝会成为你的财产吗？《奥义书》说，一个说自己成就了上帝的人，并没有实现，因为“我成就了上帝”的断言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断言。《奥义书》说，声称自己知道的人，其实并不知道。



这个说法本身表明他并不知道，因为“我知道”的说法来自自我。自我无法知道。自我是唯一的障碍。



现在我们将进入技术。第一：感觉：我的思想，我性I-NESS，内在器官——我。



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美的技巧。感觉：我的思想，我的内在器官——我。第一件事不是思考，而是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我们变得如此注重智力，以至于当我们说我们有感觉时，实际上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在思考。感觉已经完全停止；它已经成为你的死器官。即使你说“我爱”，那也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想法。



感觉和思想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有感觉，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中心在心脏附近。如果我说‘我爱你’，这种爱的感觉就会从我的心里流出来，中心就会靠近我的心。如果这只是一个想法，它会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当你爱一个人时，试着去感受它是来自头脑，还是来自内心。



每当你有深刻的感受时，你就是无头的。在那一刻，没有头脑。心变成了你的全部——就好像脑袋消失了一样。在感情中，存在的中心是心。



当你思考的时候，存在的中心是头脑。但事实证明，思考对生存非常有用，所以我们停止了其他一切。我们存在的所有其他维度都被停止并关闭了。我们只是头部，身体只是头部存在的一种情况。我们继续思考；即使是关于感情，我们也会继续思考。所以试着去感受。你将不得不努力，因为这种能力，那种品质，一直都是迟钝的。你必须做点什么来重新打开这种可能性。



你看着一朵花，立刻就说它很美。沉思事实，徘徊于事实。不要匆忙作出判断。等一等，然后看看你是否只是从头脑中说它很美，或者你是否感觉到了它。这只是一件例行公事，因为你知道玫瑰很美，应该很美吗？人们说它很美，你也说过很多次它很美。



当你看到玫瑰的那一刻，你的思想就会供给你；思想说它很美。



完了。现在已经没有接触到玫瑰了。没有必要；你已经说过了。现在你可以转到其他地方了。没有与玫瑰交流。。。你的思想根本不允许你看一眼那朵玫瑰。思想介于两者之间，心无法与玫瑰接触。只有心才能说它是否美丽，因为美丽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概念。





你不能从头脑中说它很美。你怎么能说？美不是数学，它是无法衡量的。美并不只是存在于玫瑰中，因为对其他人来说，它可能根本就不美；其他人可能只是路过而不看它；对其他人来说，甚至可能是丑的。美不仅仅存在于玫瑰中；美丽存在于心灵与玫瑰的相遇中。当心与玫瑰相遇，美丽绽放。当心灵与任何事物深入接触时，这是一种伟大的现象。



如果你与任何一个人深入接触，这个人就会变得美丽。接触越深，就越能展现出美丽。但美是一种发生在心灵上的现象，而不是发生在思想上。这不是一种计算，也没有评判它的标准。这是一种感觉。



所以，如果我说‘这朵玫瑰不漂亮’，你就不能争论它。没有必要争论。你会说，‘这就是你的感觉。玫瑰很漂亮，这是我的感觉不存在争论的问题。头脑可以争论。心无可辩。它结束了，它是一个句号。我说，‘这是我的感觉’，那么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走头脑，争论就可以继续，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走心，结论已经发生了。走心，就没有得出结论的程序；结论是立竿见影的。



对于头脑来说，这是一个过程——你争论，你讨论，你分析，然后你得出结论，不管是不是这样。对于心来说，这是一种直接的现象——结论首先出现。看看它：用头脑，结论在最后。而用心，结论首先出现，然后你可以继续寻找过程——但这是头脑的工作。



因此，当必须练习这些技巧时，第一个困难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感觉。试着培养它。当你触摸到东西时，闭上眼睛；不要想，要感觉。例如，如果我握着你的手，对你说，‘闭上你的眼睛，感受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会立刻说，‘你的手在我手里。’但这不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思考。



然后我再次对你说：“感觉。别想。然后你说，‘你在表达你的爱。’这也是再次思考。如果我再坚持一次，‘只是感觉，不要动脑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只有到那时，你才能感受到并说：“温暖。”因为爱是一个结论`“你的手在我手里”——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想法。



实际的感觉是，某种温暖正在从我的手流到你的手，或者从你的手流我的手。我们的生活能量在交汇，交汇的点变得炙手可热，变得温暖。这就是感觉，情感，真实。



但我们不断地用头脑思考。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受过训练。



所以你必须重新敞开心扉。



试着带着情感生活。有时候，当你不做任何特定业务的时候——因为在业务中，一开始很难有感觉。



在那里，头脑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你不能依赖感觉。当你在家里和孩子们玩耍时，不需要头脑，这不是一件业务——但你也有头脑。和你的孩子一起玩，或者只是和你的妻子坐在一起，或者什么都不做，在椅子上放松，感觉。感受一下椅子的质感。



你的手碰到椅子了：感觉怎么样？风在吹，微风来了。它触动了你。你感觉怎么样？厨房里传来阵阵气味。你感觉怎么样？只是感觉。不要去想他们。不要开始沉思这种气味表明厨房里正在准备什么——然后你就会开始做梦。



不，只是感觉这事实。坚持事实；不要动脑筋。你是

到处都是。到处都有那么多东西在向你汇聚。整个存在从任何地方来迎接你，从你所有的感官进入你，但你在头脑中，你的感官已经死亡；他们没有感觉。



在你做到这一点之前，需要一定的成长，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的实验。



如果你不能感受到外在，你将很难感受到内在，因为内在是微妙的。如果你感觉不到粗糙，你就感觉不到微妙。如果你听不到声音，那么你将很难听到内在的无声——这将非常困难。这太微妙了。





你只是坐在花园里，车辆经过，有很多噪音和声音。你只要闭上眼睛，试着找到你周围最微妙的声音。乌鸦在叫：集中精力听乌鸦的叫声。整个交通噪音都在发生。声音是如此微妙，除非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否则你无法意识到它。但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它上，整个交通噪音就会消失得很远，乌鸦的噪音就会成为中心。你会听到它，所有的细微差别——非常微妙，但你会听到的。



敏感度提高。当你触摸，当你听到，当你吃饭，当你洗澡时，让你的感官打开。不要去想--去感受。



你正站在淋浴间下面：感受一下水落在你身上的凉爽。别想了，不要马上说‘很酷’。天气很冷。这很好。”什么都不要说。不要用言语表达，因为在你用言语表达的那一刻，你会想念感觉。话语一出现，大脑就开始运转起来。



不要用言语表达。感受凉爽，不要说凉爽。没有必要说什么。但我们的头脑是躁动的；我们想继续说些什么。



我记得，我在一所大学工作，有一位女教授总是说些什么。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保持沉默。一天，我站在学院的阳台上，太阳落山了。



它非常美丽。她只是站在我身边，所以我告诉她，“看！”她在说什么，所以我说：“看！多么美丽的日落啊。”所以，她很不情愿地承认了。她说：“是的，但你不觉得左边应该多一些紫色的吗？”这不是一幅画；真是日落！



我们一直在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停止言语化；只有这样你才能加深你的情感。如果情感加深了，那么这个技巧可以为你创造奇迹。



感受：我的思考，闭上你的眼睛，感受这个思考。那里有源源不断的思想，一个连续体，一个流动；一条思想的河流在流动。感受这些想法，感受它们的存在。



你感觉得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东西展现给你——一层又一层。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想法；在他们身后有更多的思想，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思想——一层又一层。



这个技巧说：感觉：我的思考。我们会说：‘这是我的想法。’但感觉——它们真的是你的吗？你能说“我的”吗？你感觉越多，你就越不可能说它们是你的。它们都是借来的，都是从外面借来的。他们来找你了，但不是你的。没有什么想法是你的——只是尘封了。即使你无法识别这种想法的来源，也没有任何想法是你的。如果你努力，你会发现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内在的沉默才是你的。没有人给你。你生来就有它，将来也会有它。思想是给予你的；你已经习惯了它们。如果你是印度教徒，你会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想法；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穆罕默德教徒，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如果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也另当别论。它们是外界给你的，或者你可能是自愿拿走的，但不存在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感觉到思想的存在，人群的存在，你也能感觉到——它们不是你的。人群向你走来，聚集在你周围，但它不属于你。如果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任何想法是我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放下心来。如果他们是你的，你会保护他们。而这种“这个想法是我的”的感觉就是依恋。



然后我把它植根于我自己。然后我变成了土壤，思想可以扎根在我身上。如果我能看到的不是我的东西被连根拔起，那么我就不依恋它了。“我的”的感觉产生了依恋。



你可以为你的思想而战，你甚至可以成为你思想的殉道者。或者，你可以成为一个杀手，一个为你的思想而杀人的人。而思想其实不是你的。








意识是你的，但思想不是你的。为什么这会有帮助？——因为如果你能看到思想不是你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你的，因为思想是一切的根源。房子是我的，财产是我的。家庭是我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的。只有思想是我的，所有这些东西，上层建筑，才能是我的。如果思想不是我的，那么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思想——你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丈夫。这也是一个想法。如果基本的思想本身不是我的，那么丈夫怎么可能是我的呢？或者妻子怎么可能是我的？思想被连根拔起，整个世界都被连根拔除。然后你就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陷入其中。



你可以搬到喜马拉雅山，你可以离开尘世，但如果你认为你的想法是你的，你一寸也没有动。坐在喜马拉雅山上，你将和这里一样身处这个世界，因为思想就是世界。



你把你的思想带到喜马拉雅山。你离开了房子——但真正的房子在里面，真正的房子是用思想的砖块建造的。不是外在的房子。



所以这很奇怪，但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我看到一个人离开了尘世，但他仍然是印度教徒。他成为了一名桑雅生，但他仍然是一名印度教教徒或耆那教教徒。这是什么意思？他放弃了世界，但他没有放弃思想。



他仍然是一个耆那教教徒，他仍然是印度教徒——思想的世界仍然存在。那个思想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



如果你能看到没有任何想法是你的。。。。你会看到的，因为你将成为旁观者，思想将成为对象。当你默默地看着思想时，思想就是对象，你就是旁观者。你将是观照者，见证人，思想将在你面前流动。



如果你深入地观察和感受，你会发现它们没有根。思绪像天空中的云朵一样漂浮；他们没有根在你这儿。他们来来往往。你只是一个受害者，你不必要地认同他们。关于每一朵经过你家的云，你都说：“这是我的云。”思想就像云：在你意识的天空中，它们继续流逝，而你继续紧紧抓住每一个。你说，“这是我的”——而这只是一朵飘过的云彩。它会过去的。



回到你的童年。你有某些想法，你曾经紧紧抓住它们，你曾经说它们是你的想法。然后童年就消失了，伴随着那个童年，那些云彩也消失了。现在你都不记得了。那时你还年轻：然后其他在你年轻时被吸引的云来到你身边，然后你开始紧紧抓住它们。



现在你老了：那些想法已经不在了，你甚至都不记得了。它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你本可以为它们而死，但现在你甚至都不记得了。现在你可以嘲笑那些你曾经认为你可以为他们而死，你可以成为他们的烈士的无稽之谈。现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为他们付出一分钱。它们现在不属于你了。现在那些云已经消失，但其他的云已经到来，而你却紧紧抓住它们。



云在不断变化，但你的执着从未改变。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并不是说只有当你不再是一个孩子时，他们才会改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一分钟前，你还被某些云笼罩着；现在你充满了其他的云。当你来到这里时，某些云朵在你身上盘旋；当你离开这个房间时，其他的云会在你身上盘旋——你会紧紧抓住每一朵云。如果最后你在手上什么都没有发现，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从云中产生——而思想只是云。这段经文说：感受。先在感觉上站稳脚跟。然后“我的想法”。看看你一直称之为我的想法。在感觉中，看着思想，我消失了。‘我的’是诀窍，因为在许多‘我的’，许多‘我的’中，我进化了——这是‘我的’，‘我’进化了。这么多‘我的’；在它们之外，‘我’进化了出来。



这项技术从根源开始。思想是一切的根源。如果你能从根本上切断对‘我的’的感觉，它就不会再出现，也不会再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如果你不把它砍下来，你可以继续到处砍，那就没用了；它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我可以剪。我可以说，‘我的妻子？不，我们是陌生人，婚姻只是一种社会手续。’我离开了。我说，“没有人是我的妻子”——但这是非常肤浅的。








然后我说，‘我的宗教’，然后我说‘我的教派’然后我说，‘这是我的宗教书。



这是圣经。这是《古兰经》。这是我的书。”然后‘我的’在其他领域继续进行，而你保持不变。



我的想法，然后我的想法。首先看看思想的运行，思想的过程，河流般的思想流动，看看任何思想是否属于你，或者它们是否只是过眼云烟。当你觉得没有任何想法是你的，把我的想法附在任何想法上都是一种幻觉，那么第二件事就是；然后你可以更深入。



然后要意识到我的本性。我在哪里？



拉曼曾经给他的门徒一个技巧：他们只是问：“我是谁？”在西藏，他们使用了类似的技术，但仍然比拉曼的更好。他们不会问：“我是谁？”他们问：“我在哪里？”——因为‘谁’可能会制造问题。当你问：“我是谁？”你认为你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知道你是谁。你已经预先假定你在。这是没有争议的。你是理所当然存在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是谁。只有已知是可认同的，人格面具是被认同的。但它就在这里——未认同的它就在这里。



西藏的方法更为深入。他们说保持沉默，然后在内在寻找你在哪里。进入内在空间，移动到每一点，然后问：“我在哪里？”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你寻求的越多，它就越不存在。问“我是谁？”或者“我在哪里？”当你到达一个你现在的位置，但没有我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存在发生在你身上。但只有当思想不是你的时候，它才会发生。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领域——我性I-NESS。



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继续说我。我这个词一直在用——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但你没有感觉。你说的我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表达了什么？我可以做个手势。



然后我可以说，‘我是认真的。’我可以展示我的身体——“我是认真的。”但后来可以问：“你是指你的手吗？”？你是说你的腿吗？你是说你的胃吗？”然后我将不得不否认，我将不得不说不。然后整个身体都将被否认。那你说我是什么意思？你是指你的脑袋吗？在内心深处，每当你说我时，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而这种模糊的感觉是你的想法。



立足在感觉中，切断思想，面对‘我’，当你面对它时，你发现它并不存在。这只是一个有用的词，一个语言符号——必要的，但不是真实的。即使是佛也必须使用它，即使在他开悟之后也是如此。这只是一种语言手段。但是当一个佛说‘我’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指我，因为世上没有我。当你面对这种我性I-NESS时，它就会消失。恐惧会在这个时刻抓住你，你可能会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人身上，他们在这种技术上有着深刻的转变，以至于他们变得非常害怕，以至于逃跑。所以请记住：当你感受到并面对你的无我I-NESS时，你将处于与你死时相同的境地——相同。因为‘我’正在消失，而你感觉死亡正在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有一种下沉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在下沉。如果你感到害怕，你会再次站出来，你会紧紧抓住这些想法，因为这些想法会有所帮助。那些云会在那里：你可以抓住它们，然后恐惧就会离开你。



记住，这种恐惧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迹象。它表明你现在正在深入——死亡是最深的点。如果你能走向死亡，你就会变得不死，因为走向死亡的人不会死。那么死亡也就在眼前；从不在中心，只在外围。当我性I-NESS消失时，你就像死亡一样。旧的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已经产生。



这个即将出现的意识是全新的、未受污染的、年轻的。旧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旧的人甚至没有触摸过它。那种I-NESS消失了，你处于你的原始童贞中，处于你的绝对新鲜中。生命的最深处已被触摸。



所以这样想吧：思考，然后在它们下面，我性I-NESS，


第三：感觉：我的思緒，我性I-NESS，內部器官──我。


当思想消失了，或者你没有抓住它们——如果它们过去了，那不关你的事，你冷漠、超然、无认同，我性I-NESS也消失了——那么你可以看看内在部件。这些内在部件。。。。这是最深刻的事情之一。我们知道外部器官。我用手触摸你，用眼睛看到你——这些都是外部器官。



内在部件是我感觉自己存在的器官。外层是给其他人的。







我通过外表了解你。我是怎么知道我的？即使我是——我怎么知道呢？谁给了我自我存在的感觉？有内在部件。当思想停止了，当我性不再存在时，只有这样，在那种纯粹、那种清晰中，你才能看到内在部件。



意识，智力——它们是内在部件。通过它们，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可以完全忘记你的身体，但你自己的感觉仍然存在。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死了。。。。这是事实。当一个人死了，对我们来说，他已经死了，但他需要一点时间来认识到他已经死的事实，因为存在的内在感觉是不变的。



在西藏，他们有特殊的死亡演习，他们说一个人必须做好死亡的准备。其中一个练习是：每当有人快死了，师傅、僧侣或吟游诗人都会继续对他说：“记住，要警觉，你要离开身体了。”因为即使你离开了身体，也需要时间才能意识到你已经死了，因为内在的感觉是不变的；没有变化。



身体只能触摸和感受他人。通过它你从未接触过自己，通过它你永远不了解自己。你通过其他一些内在的部件了解自己。



但这就是痛苦——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内在部件，我们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是由他人创造的。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我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他们说我很漂亮，或者说我很丑，我相信。



无论我的感官通过他人对我说什么，通过他人反映什么，都是我对自己的信念。



如果你能识别内在部件，你就完全脱离了社会。这就是旧经文中所说的桑雅生不是社会的一部分的意思，因为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内在部件了解自己。现在，他对自己的了解不是基于他人，也不是反映出来的东西。现在他不需要任何镜子来了解自己。他找到了内在的镜子，他通过内在的镜子知道。只有当你来到内在的部件时，你才能知道内在的真实。



内在部件。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些内在部件来观察。然后——ME。很难用语言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使用ME的原因。任何一个词都是错的——我也是错的——但我已经消失了。所以请记住，这个ME与我无关。当思想被连根拔起，当我性I-NESS消失，当内在部件被发现时，ME就会出现。然后，我的真实存在第一次被揭示了——那个真实存在被称为我。



外部世界不再存在，思想不再存在，自我感觉也不再存在，我已经认识到我自己的内在部件，即认知、意识、智慧——或者你所说的——意识、警觉性。



然后，在这些内在部件的光照下，ME被揭示出来。



这个ME不属于你。这个ME是你内在深处的中心，你不知道。这个我不是我执。这个我并不反对任何一个你。这个ME是宇宙的。这个我没有界限。在这个ME中，一切都是隐含的。这个ME不是波浪。这个ME就是海洋。



感觉：我的思想，我性I-NESS，内在部件。然后出现了一个缺口，突然间，ME就暴露了出来。当这个我被揭示时，人们就会知道，‘梵我一如。我是上帝。”这种认识不是我执的任何主张；我执不再存在。你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改变自己，但首先要在感觉中站稳脚跟。



第二个技巧：在欲望之前與認知之前，我怎麼能說我在？体会。溶入那美。



在欲望和认识之前，我怎么能说我在？



欲望产生了：伴随着欲望，我在的感觉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产生了：伴随着这个想法，我在的感觉产生了。从你自己的经历中寻找它。在欲望和认识之前，没有我执。



安静地坐着。向内看。一个想法产生了：你认同了这个想法。欲望产生了：你认同了这个欲望。在认同中，你变成了我执。然后想想：没有欲望，没有知识，没有思想——你无法认同任何东西。



我执无法产生。



佛陀用了这个方法，他对他的弟子说，什么都不要做，除了一件事：当一个想法出现时，不要放下。佛常说，当一个念头产生时，记下一个念头正在产生。就在里面，请注意：现在一个思想正在产生，现在一个想法已经产生，现在这个想法正在消失。只要记住，现在思想正在产生，现在思想已经产生，现在想法正在消失，这样你就不会认同它。










它非常美而且非常简单。欲望产生了。你走在路上；一辆漂亮的汽车经过。你看着它——你甚至没有看一眼，就产生了拥有它的欲望。做吧。一开始只是说说而已；慢慢地说，‘我看见一辆车了。



它很美。现在，现在有一种占有它的欲望出现了。只是说说而已。



一开始是好的；如果你能大声说出来，那就太好了。大声说：“我只是注意到一辆车已经过去了，头脑说它很漂亮，现在欲望已经产生，我必须拥有这辆车。”把每件事都说出来，大声对自己说话，你会立刻感觉到自己与它不同。



当你变得善于记记录时，就没有必要大声说出来。就在里面，注意到一种欲望已经产生。一个美丽的女人走过；欲望来了。只要注意它——就好像你不在乎，你只是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实——然后突然你就会脱离它。



佛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记下来。只要继续注意，当它消失时，再次注意，现在欲望已经消失了，你会感觉到与欲望和思想的距离。”这个技巧说：在欲望和意识之前，我怎么能说我在？



如果没有欲望，如果没有思想，你怎么能说我在？我怎么能说我是？然后一切都沉默了，没有一丝涟漪。如果没有任何涟漪，我怎么能创造出这种我的幻觉呢？如果那里有一些涟漪，我可以依恋它，通过它我可以感觉到我在。当意识中没有涟漪时，就没有我。



所以在欲望之前，要记住；当欲望来临时，记住；当欲望消失时，继续回忆。当一个想法出现时，请记住。你看，只要注意到有一个想法出现了。它迟早会消失，因为一切都是短暂的，会有一个缺口。两种思想之间有一条鸿沟，两种欲望之间有一个鸿沟，鸿沟中没有我。



记下脑海中的一个想法，然后你会觉得有一段时间间隔。无论多小，都有间隔。然后另一个想法来了；然后又有一个间隔。在这些间隔中没有我——而这些间隔就是你的真实存在。思绪在天空中移动。在这些间隔中，你可以看到两朵云之间的天空。



体会一下。



溶于美。



如果你能体会到一种欲望已经产生，一种欲望消失了，而你仍然留在缺口中，这种欲望没有打扰你。。。。它来了，它走了。它曾经在那里，现在已经不在了，你仍然保持着平静，你仍然像以前一样。你没有改变。它像影子一样来了又过去。它没有打动你；你仍然没有被捕。



想想这种欲望的运动和思想的运动，但你没有运动。



体会并融入美。这个间隔很美。



溶解在那个间隔。跌倒在间隔里，成为间隔。这是对美最深刻的体验。不仅是美，还有善和真理。你就在这个间隔里。



整个重点必须从填充的空间转移到未填充的空间。你正在看书。有单词，有句子，但单词之间有间隙，句子之间有间隙。而你就在这些空隙中。纸上的你是白色的，黑点只是在你身上移动的思想和欲望的云。



改变重点，改变形式。不要看那些黑点。看看白色。



在你的内在深处，看看间隔。对已填充的空间和已占用的空间漠不关心。对间隙和间隔感兴趣。通过这些间隔，你可以融入到极致的美中。



结束




=======================================================



第五十六章：探索空虚



冥想中的问题1，当“我”暂时平息，内在产生空虚，之后，当未知者的进入没有填补空虚时，就会感到沮丧。一个人怎样才能学会在这种空虚中生活？



空虚是未知的。不要等待，也不要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填补空虚。如果你在等待、希望、渴望，你就不是空虚的。如果你在等待某种未知的力量降临到你身上，你并不是空虚的——这种希望就在那里，这种渴望就在那里。所以，不要渴望有什么东西能填满你。



只是空着。甚至不要等待。



空虚是未知的。当你真的空虚的时候，未知的事物降临在你身上。这并不是说首先你变得空虚，然后未知进入。你是空的，未知已经进入。没有一刻的间隙。空虚和未知是一体的。



在一开始，它在你看来是空虚的；那只是表象，因为你一直被我执所填充。其实，你感觉到了我执的缺失；这就是你感到空虚的原因。首先，我执消失了——但我执不再的感觉创造了空虚的感觉。只是缺席。。。之前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现在却不在了。我执已经消失，但我执的缺失是可以感受到的。首先我执会消失，然后我执的缺失也会消失。



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空虚。真正的空虚就是真正的充实。



由我执的缺失所创造的内在空间是神圣的。神性不是来自其他地方；你已经是那样了。只因为你们充满了我执，所以你们无法意识到它，无法看到它，无法触摸它。我执的薄膜屏障阻止了你们。



当我执平息时，障碍就平息了。窗帘不在了。



什么都不会发生；即将到来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记住：没有什么新鲜事会降临到你身上。任何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存在了。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问题只是发现。宝藏就在那里，只是被盖住了——你揭开它。



当他成为一个觉悟的人时，佛被问了很多次：“你得到了什么？”？你取得了什么成就？”据说佛祖说：“我没有成就任何事。相反，我丢掉了我执。我所取得的成就本已存在，所以我不能说我已经取得了。只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了。但我不能说我已经得到了。相反，现在我想知道我以前怎么可能不知道。它总是在拐角处——只需要一个转弯。”神性不是未来。你的神性就是现在。它就在此时此地。



就在此时此刻，你是这样的——没有意识到，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看，或者没有适应，仅此而已。



一台收音机就在那里：波现在正在通过，但如果收音机没有调到特定的波，波就没有表现出来。你调好收音机，电波就会显现出来。需要进行调整。冥想是一种调整。当你被调谐时，未显现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



但要记住，不要渴望，因为渴望不会让你空虚。如果你不是空的，什么都不可能，因为空间不在那里，所以你自己最不张扬的本性就无法显现。它需要展示的空间。不要问如何在空虚中生活。这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空着就行。但你还没有空。



如果一旦你知道什么是空虚，你就会爱上它。它是狂喜的。对思想、对人、对意识来说，这是最美的体验。你不会问如何在空虚中生活。你这样问，就好像空虚是一种痛苦。我执似乎就是这样。我执总是害怕空虚，所以你问如何与它共存，就好像它是某种敌人一样。



空虚是你内心深处的中心。所有的活动都处于外围；最里面的中心只是一个零。所有的清单都在外围；你存在的最深的核心是最不明显的真空。佛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shunyata。



它的意思是虚无或空虚。这就是你的本性，那就是你的存在，一切都从虚无中产生，一切又回到虚无。









空虚是根源。不要要求填补它，因为每当你要求填补它时，你就会创造越来越多的我执——我执就是填补空虚的努力。即使是现在某种东西必须降临到你身上的愿望——一个神，一个神性，一种神圣的力量，某种未知的能量——这也是一种想法。无论你怎么想上帝，都不会是上帝；这只是一个想法。



当你说未知的时候，你已经把它变成了已知的。你对未知事物了解多少？即使说它是未知的，你也知道它的一些性质——它的性质是未知的。头脑无法想象未知的事物。即使是未知的事物也会为人所知，而大脑所说的一切都将只是一种语言化，一种思维过程。



上帝不是“上帝”这个词。对上帝的思考不是上帝。当没有思想的时候，只有到那时你才会感受到它是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它只能被指示。所有迹象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间接的。



最多能这么说——当你不在。。。。你不在，只有在没有欲望的时候，因为你是带着欲望存在的。欲望是你赖以生存的食物。欲望是燃料。



当没有欲望，没有渴望，没有未来，当你没有的时候，这种空虚就是存在的充实。在这种空虚中，整个存在向你显现。你成为它。



所以不要问如何在空虚中生活。首先要是空的。没有必要问如何与它共存。它是如此幸福——这是最深的幸福。当你问如何与空虚共存时，你真的在问如何与自己共存。但你还不了解自己。输入越来越多的信息。



在冥想中，有时你会感到一种空虚；这并不是真正的空虚。我称之为一种空虚。当你冥想时，在某些时刻，几秒钟内，你会觉得思维过程已经停止了。一开始，这些间隙就会出现。



但因为你感觉思维过程已经停止了，这又是一个思维过程，一个非常微妙的思维过程。你在干什么？你在内心说，‘思维过程已经停止了。’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次要思考过程。你说，‘这是空虚。’你说，‘现在要出事了。’这是什么？一个新的思维过程又开始了。



每当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时，不要成为它的受害者。当你感到某种沉默正在下降时，不要开始用语言表达，因为你正在破坏它。等待——而不是等待什么——只是等待。



什么都不要做。不要说，‘这是空虚。’你说的那一刻，你已经摧毁了它。只要看着它，深入它，遇到它，但要等待——不要用语言表达。



急什么？通过言语化，思想再次从另一条道路进入，你被欺骗了。警惕这种心理把戏。



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时，就等着吧。不要落入陷阱。什么都别说——保持沉默。然后你会进入，然后它不会是暂时的，因为一旦你知道了真正的空虚，你就不会失去它。



真实的东西不能丢失；这就是它的品质。



一旦你知道了内在的宝藏，一旦你接触到了你最深处的核心，那么你就可以活动，然后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过一种普通的世俗生活，但空虚会一直伴随着你。你不能忘记它。它会在里面继续。它的音乐会被听到。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只是在外围；你的内在将保持空虚。



如果你能保持内在空虚，只在外围做事，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神圣的，你所作的一切都具有神圣的品质，因为现在它不是来自你。现在它直接来自最初的空虚，最初的虚无。如果你说了，这些话就不是你的了。



这就是穆罕默德说的意思，“这本《古兰经》不是我说的。它来到我面前，就像别人通过我说话一样。”它来自内在的空虚。



这就是印度教徒所说的，“吠陀不是人写的，它们不是人类的文件，而是神圣的，上帝自己说出的。”这些都是表达神秘事物的象征性方式。这就是奥秘：当你非常空时，无论你做什么或说什么，都不是来自你——因为你已经不在了。它来自于空虚。它来自存在的最深层根源。它来自于整个存在的同一个来源。







然后你就进入了子宫，也就是存在的子宫。那么你的话就不是你的了，那么你的行为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就好像你只是一个工具——整体的工具。



如果空虚感只是短暂的，然后它像闪电一样来来去去，那就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开始思考它，不真实的东西就会消失。不在那一刻思考需要极大的勇气。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的控制。当头脑变得沉默，当你陷入空虚时，不去想需要最大的勇气，因为头脑的整个过去都会坚持下去。整个机制会说：“现在想想！”以微妙、间接的方式，你过去的记忆会迫使你思考——如果你思考了，你就回来了。



如果你能在那一刻保持沉默，如果你不被你记忆和思想的机制所诱惑。。。。这真的是撒旦——你自己的思想诱惑着你。



每当你陷入空虚时，大脑就会诱惑你，创造一些东西来思考——如果你开始思考，你就回来了。



据说，当一位伟大的大师，菩提达摩去中国时，许多弟子聚集在他周围。他是一位禅宗大师。有一个门徒，即将成为他的大门徒，来到他面前说：“现在我已经完全空了。”达摩立即扇了他一巴掌，说：‘你去把这虚空也丢出去吧！



现在你充满了空虚——也扔这个吧。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空虚。



你明白吗？你可以被空虚的想法填满。然后它会盘旋在你身上，变成一朵云。他说：“也把这空虚抛出去，然后到我这里来。”如果你说你是空虚的，那你就不是空虚的。现在“空”这个词变得有意义了，你被它填满了。我对你说的也是一样——也把这个空也抛出去。



问题2你谈到了人的心智的转变和蜕变，人的无意识到超意识，你说灵性是一种存在的实验。但昨晚你说，我执是一个虚假的实体，它没有实质和现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整个灵性实验是对非存在的我执的存在转换？



不



灵性的转变不是我执的转变；而是它的瓦解。



你不会改变我执，因为无论怎样改变，我执都将保持自 我。它可能会变得更优越、更精致、更有教养，但我执仍然是我执。更有教养；它变得更毒。越是微妙，你就越会被它控制，因为你将无法意识到它。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严重的我执。当它变得微妙时，你将不会意识到它；不可能。



有一些方法可以完善我执，但这些方法不是灵性性的。道德存在于这些方法之上。这就是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道德存在于提炼我执的方法上；道德存在于体面之上。所以我们对一个人说，‘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名声就岌岌可危。不要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你？不要这样做。你将不会得到荣誉。这样做，每个人都会向你致敬。”整个道德取决于你的我执，一个微妙的我执。宗教不是我执的转变，它是一种超越。你只是简单地离开我执。这并不是说你离开它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记住这个区别。道德总是说，‘离开错误的，做正确的’，宗教说，‘丢下虚假的——不是错误的，而是虚假的。



离开虚幻的东西，进入真实的世界。”有了灵性，真理才是价值，而不是正确。因为正确本身可能是虚假的，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虚假的正确来反对错误。



灵性不是我执的转变，它是一种超越。你超越了我执。而这种超越实际上是一种觉醒；看到我执是否存在是一种深刻的警觉。如果它存在，如果它是你存在的一部分，一个真实的部分，你就无法超越它。如果它是虚假的，只有这样超越才有可能。你可以从梦中醒来。你不能从现实中醒来。你可以超越梦想，但你不能超越现实。



我执是一个虚假的实体。当我们说我执是一个虚假的实体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意思是，它的存在只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它。如果你遇到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存在于你的无知之中；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它就在那里。如果你意识到了，它就不会存在。如果你意识到了，某个实体就在你意识到的时候消失了，那就意味着它是假的。真实的将在觉知中显现，虚假的将消失。








所以说“离开你的我执”也是不对的，因为每当有人说“离开我执”时，它都会给人一种我执就是实有的感觉，你可以离开它。你甚至可以开始努力摆脱这个我执。整个努力将是荒谬的。



你不能扔它，因为只有真实的才能扔。你不能和它战斗。你怎么能和阴影战斗？如果你战斗，记住，你会被打败的。不是因为阴影很强大，而是因为阴影不是实有；你无法战胜它。



你会被自己的愚蠢打败的。



与阴影搏斗，你不会赢——这是肯定的。你会被打败的。这也是肯定的，因为你会在战斗中消耗掉自己的能量。不是说阴影很强大，而是因为阴影不是实有。你在与自己战斗，浪费你的精力。然后你就会筋疲力尽，跌倒。你会认为影子赢了，你也输了——而影子根本就不在那里。如果你与我执斗争，你就会被打败。相反，进入并尝试找出它在哪里。



据说中国的皇帝问达摩：“我的心很不安。我内心一直处于混乱之中。给我一些平静，或者给我一些秘密的钥匙，让我如何进入内心的沉默。”于是，菩提祖师说：“你明早来，四点钟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当我独自一人在我的小屋里时，你来。记住，带上你不安的思想。不要把它留在家里。”国王非常不安，认为这个人疯了。他说：“带上你那不安的思想来。”



不要把它留在家里，否则我会让谁沉默？我会让它静止，但带上它！记住。”皇帝离开了，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安。他一直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圣人，一个聪明的人，他会给他一些钥匙，但他说的任何话似乎都是愚蠢的——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思想留在家里呢？他睡不着。达摩的眼睛和他看他的方式。。。他被催眠了——好像磁铁在拉一样。他整晚都睡不着，四点钟就做好了准备。他真的不想去，因为那个人疯了。这么早，在黑暗中，当没有人的时候——那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但他还是被吸引住了，所以他不顾一切地走了。菩提祖师问的第一件事。。。。他坐在小屋前，手里拿着手杖，他说：“好吧。所以你来了。你不安的心在哪里？你带来了吗？皇帝说：“你在说什么？一个人怎么能忘记带思想？它总是在那里。”达摩说：“在哪里？它在哪里？把它给我看，这样我就可以让它安静下来，你就可以回去了。”皇帝说：“但这不是客观的。我不能给你看，我不能把它放在手里。它就在我里面。”于是，达摩说：“好吧，闭上眼睛，试着找出它在哪里。当你抓住它的那一刻，睁开眼睛告诉我，我会让它静止下来。”在那沉默中，与这个疯子同在，皇帝闭上了眼睛。他试了又试。



他也很害怕，因为达摩和他的杖坐在一起——任何时候他都会打。他试了又试。他到处看，在他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那不安的心在哪里？他看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这种不安已经消失了。他搜索得越多。。。就像影子一样，它不在那里。



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脸变得沉默，他变得像一尊佛像，然后随着太阳的升起，达摩说：“现在睁开你的眼睛。”。这就足够了。两个小时已经足够了。现在你能告诉我它在哪里吗？”皇帝睁开了眼睛。他沉默不语，在达摩脚下低着头说：“你已经把它噤声了。”武帝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这个人很神奇，很神奇。”。他什么也没做，让我安静下来。我也什么都没做。我只是进入自己，试图找到它在哪里。当然，他是对的：首先找到它，在哪里。只是努力找到它，但它没有在那里找到。”你不会找到我执。如果你进去，如果你搜索它，你不会在那里找到它。它从未存在过。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替代品。



它有一些实用性，这就是你发明它的原因。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真实存在，真实的中心，没有中心就很难运作，所以你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中心，你通过它发挥作用。







真实的中心是隐藏的。你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中心——我执是一个虚假中心，一个替代中心。没有一个中心，你就很难存在，很难发挥作用。你需要一个中心来发挥作用。你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中心，所以思想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中心。思想在创造替代品方面非常熟练。如果你找不到真实的，它总是给你一个替代品，否则你会发疯的。没有中心，你会发疯的。你会变得分散，你会变得支离破碎。因此，思想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中心。



这就像做梦一样。你梦见自己口渴了。现在，如果这种口渴感变得强烈，睡眠就会受到干扰，因为那样你就必须起床喝水了。现在，你的思想将提供一个替代品：思想将创造一个梦想。你不需要起床，睡眠不需要被打扰——你梦见自己在喝水。你正在从冰箱里喝水。头脑给了你一个替代品。现在你感觉还好。真正的渴望并没有被浇灭，只是被欺骗了。但现在你觉得自己喝醉了，喝了水。



现在你可以睡觉了；睡眠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



在梦中，思想不断地给你提供替代品，只是为了保护睡眠。当你清醒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思想给你提供替代品只是为了保护你的理智；否则你会被分散成碎片。



除非知道真正的中心，否则我执必须发挥作用。一旦知道了真正的中心，就没有必要梦想水。当你有了真正的水，你就可以喝了。



没有必要做梦。冥想会把你带到真正的中心。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虚假的效用消失了。



但这必须保持在意识中——我执不是你真正的中心。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寻找真实。灵性并不是它的一种转变，它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不真实的，根本不是。你不能用它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意识到，警觉，如果你在自己内在观察它，它就会消失。只是你意识的火焰，它不在那里。灵性是一种超越。



问题3如果我执是不真实的，那么这难道不意味着潜意识、大脑细胞中记忆的积累。而灵性方面的转化过程也是不真实的、梦想的过程吗？



不，我执是不真实的；脑细胞不是虚幻的。我执是虚幻的；记忆不是虚幻的。



我执是虚幻的；思维过程并非虚幻。思维过程是一个现实。记忆是真实的，脑细胞是真实的。你的身体也是真实的。你的身体是真实的，你的灵魂是真实的。这是两个现实。但当你的灵魂与身体认同时，我执就形成了——这就是不现实。



就是这样。我站在镜子前：我是真实的，镜子是真实的。但镜子里的倒影不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镜子也是真实的，但镜子里的反射是反射，它不是现实。脑细胞是真实的，意识也是真实的，但当意识与脑细胞联系、联系、认同时，我执就形成了。那个我执是不真实的。



所以，当你觉醒了，当你变得开悟了，你的记忆不会消失。记忆将在那里。其实，它会更加清晰。然后它会更准确地发挥作用，因为不会有来自虚假我执的干扰。



你的思维过程不会消失。相反，这将是你第一次能够思考。在那之前，你只是在借东西。从那你才真的能够思考。但是，你，而不是思维过程，将成为主人。



以前，思维过程是主人。你对此无能为力。它继续自己；你只是一个受害者。你想睡觉，但思想继续思考。



你想阻止它，但它不会停止。其实，你越是试图阻止它，它就变得越顽固。那是你的主人。当你变得开悟时，它会在那里，但随后它将被使用。无论何时你需要它，你都可以使用它。



每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不会拥挤你的意识。然后它可以被调用，然后它也可以被停止。



脑细胞会在那里，身体会在那里。记忆会在那里；思维过程会在那里。只有一件事不会在那里——我不会在那里的感觉。这很难理解。







佛走路，佛吃饭，佛睡觉，佛回忆。他有记忆，他的脑细胞功能很好。但是佛说：“我走路，但没有人在我里面走。我说话，但没有人为我说话。我吃，但没有一个人在我里面吃。”内在意识不再是我执。所以，当佛感到饥饿时，他不会感觉像你。你觉得，‘我饿了。’当佛祖感到饥饿时，他会说：“身体饿了。我只是知道而已。”那个知者对我毫无感觉。



我执是虚假的实体，唯一的虚假实体——其他一切都是真实的。两种现实可以相遇，在它们的相遇中，可以创造第三种副现象。当两种现实相遇时，错误的事情就会发生。但只有有意识，错误才会发生。如果没有意识，错误就不会发生。氧气和氢气相遇：虚假的水不会发生。只有当你有意识的时候，错误才会发生，因为只有意识才会犯错。物质不能犯错，物质不能虚假。东西总是真实的。物质不能欺骗，也不能被欺骗——只有意识才能。有了意识就有可能犯错。



但请记住另一件事：事物总是真实的，从不虚假，也从不真实。物质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如果你不能犯错，你就不可能知道真理是什么。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人类的意识可以犯错，可以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可以远离它。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危险是存在的，但危险必然存在。每一次增长都会带来新的危险。就目前而言，并没有危险。



这样看。每当一个新事物在存在中成长，一个新的事物就会进化，现在危险也随之而来。一块石头没有危险。有一些小细菌。在这些细菌中，性并不像人类或动物那样存在。他们只是把身体分开。当一个细菌越来越大，当它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它的身体会自动一分为二。母体一分为二。现在有两种细菌。这些细菌可以永生——因为没有出生，就没有死亡。



相反的过程也会发生。



如果没有食物，两种细菌会越来越近，它们会融为一体，它们的身体也会融为一体。没有出生，就没有死亡。随着性进入出生；随着出生进入死亡；随着出生进入个体性；随着个体性进入我执。



每一种成长都有其潜在的危险，但它们都是美丽的。如果你能理解，就没有必要陷入它们，你可以超越它们。当你超越时，你就成熟了，你就实现了更大的综合。如果你成为了受害者，就无法实现更大的综合。



灵性是所有成长的顶峰，最后，最终的综合。虚假被超越，真实被吸收。只剩下真正的；所有的错误都消失了。



但不要认为身体是不真实的——它是真实的。脑细胞是真实的，思维过程是真实的。只有意识和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真实的。这是一个结，你可以解开它。当你解开它的那一刻，你就打开了门。



问题4一个人如何知道自己所参与的灵性探索不是一次我执旅行，而是一次真正的宗教探索？



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感到困惑，那么就要清楚这是一次我执之旅。如果你不困惑，如果你很清楚这是真实的，如果根本没有困惑，那么它就是真实的。这不是欺骗别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不欺骗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感到困惑、怀疑，这是一次我执之旅，因为当真正的搜索出现的那一刻，毫无疑问。信任会发生。



让我换个说法。每当你说出这样的问题时，这种困惑恰恰表明你走错了路。有人走过来对我说：“告诉我。我不知道我的冥想是否深入。”所以我说，‘如果它正在深入，就没有必要来问我。深度是一种体验，你会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深入，谁会知道呢？’？你来问我只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深入。现在你需要其他人来证明你。如果我说，“是的，你的冥想正在深入，”你会感觉很好——这是一次我执之旅。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知道你生病了。有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疾病可能是非常非常隐蔽的。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相反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当你完全健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永远不会被隐藏。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对于你的疾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对于健康——如果健康存在的话——你意识到了，因为健康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现象。

如果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健康，谁会感觉到呢？对于你的健康状况不佳，可能会有专家告诉你你患的是哪种疾病








这就是许多所谓的大师继续骗你的原因，因为你是为了你的我执。



他们可以给你证书，他们可以告诉你，‘是的，你已经醒了。你已经成佛了’。


你不会否认的。如果我对十个人说这句话，十有八九的人不会否认。他们只会感到高兴。他们在寻找这样一位大师，他会说他们觉醒了。



虚假大师的存在是因为你的需要，因为没有真正的大师会对你说这些，或者给你任何证书——因为任何证书都是我执的要求。不需要证书。如果你正在经历，你也在经历。如果全世界都否认，那就让他们否认吧。这没什么区别。如果有真实的经历，谁说你取得了成就，谁说你没有取得成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无关紧要。但这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你的基本追求是我执。你想要相信你已经取得了全部成就。



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失败了，当你在世界上痛苦不堪，当你无法在那里取得成功，当你觉得自己的抱负仍未实现，生活正在流逝时，你就会转向灵性。同样的雄心现在要求在这里实现。在这里很容易实现——很容易，因为在灵性中你可以很容易地欺骗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在物质世界中，你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欺骗。如果你很穷，你怎么能假装自己很富有呢？如果你假装，没有人会上当。如果你继续坚称自己很富有，那么整个社会，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会认为你疯了。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开始认为自己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的家人、朋友和每个人都试图说服他，“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会被认为疯了。”但他说：“我不是在胡说八道。我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开始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来签名。他会给巡回演出公司、官员、收藏家和委员发电报，说：“我来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不得不被抓住并锁在家里。我去见他了。他住在我的村子里。



他说：“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可以理解。这些傻瓜，没有人理解我——我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以我说：“是的，这就是我来接你的原因。不要害怕这些傻瓜，因为像你这样的伟人总是受苦的。”他说：“对。”他很高兴。他说：“你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伟人必须受苦。”



在外面的世界里，如果你试图欺骗自己，你会被认为是疯了，但在灵性世界里，这很容易。你可以说你的昆达里尼出现了。仅仅因为你的背部有某种疼痛，你的昆达里尼就出现了。因为你的大脑感觉有点不平衡，你认为中枢正在开放。因为你经常头痛，你认为第三只眼睛睁开了。你可以欺骗，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也没有人感兴趣。



但也有假大师会说：“是的，这就是迹象。”你会感到非常高兴。


我执之旅意味着你对真正改变自己不感兴趣；你只对回报感兴趣。而且回报很容易，你可以便宜地得到。这是一件相互的事情。当一个上师，一个所谓的上师，说你是一个觉醒的人，他当然让你觉醒了，所以你必须尊重这个上师。这是一件相互的事情。你尊敬他。现在你不能离开那个大师，因为当你离开那个大师的那一刻，你的觉醒，你的昆达里尼会发生什么？你不能离开。那个上师依赖你，因为你给予他尊重和荣誉，然后你会依赖他，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觉醒了。你不能离开。这是相互虚张声势。



如果你真的在探索，那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你不需要任何证人。这是困难和艰巨的；它甚至可能夺去生命。这是痛苦的，是长期的痛苦，因为很多东西必须被摧毁，很多东西必须超越，长期建立的链条必须被打破。这并不容易。这不是孩子的游戏。这是艰巨的，痛苦必然会存在，因为每当你开始改变你的模式时，所有的旧东西都必须被丢弃。



你所有的投入都是旧的。你将不得不受苦。







当你开始向内寻找你的我执，但你没有找到它时，你的生命形象会发生什么？你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有道德，这个和那个——会发生什么？当你发现你无处可寻时，那个好人在哪里？你的我执暗示了你对自己的所有想法。一切都隐含在其中。它不是你能轻易扔出去的东西。是你，你的全部过去。当你放下它时，你就变成了一个零，好像你以前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是你第一次出生；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没有过去——就像一个纯真的孩子。需要勇气，需要勇气。



真正的探索是艰巨的。我执的旅行很容易。它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因为没有什么是真正实现的。你开始相信；你开始相信发生了什么事。你只是在浪费时间、精力和生命。所以，如果你真的和一个师傅在一起，他会不断地把你从旅行中拉回来。他必须注意你不要变得疯狂，不要在梦中开始思考。他将不得不把你拉回来。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每当你被拉回来时，你都会向师傅复仇`我飞得很高，就在爆炸的边缘，他说：“什么都没发生。你只是在想象。”“你被拉回了地球。”。



很难成为一个一个真正的师傅的弟子。弟子们几乎总是反对他们的师傅，因为他们正在我执旅行，而师傅正试图让他们摆脱我执。这些门徒创造了虚假的师傅。他们有一种需求，一种巨大的需求，任何满足他们需求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师傅。



帮助你的我执成长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支持它。帮助你的我执消失是非常困难的。



记住，每天每时每刻都要检查你的探索不是我执的旅行。

继续检查。它是微妙的，我执的方式非常非常狡猾。



它们不在表面上。我执从内部操纵着你；从潜意识深处。但如果你很警觉，我执就不会欺骗你。如果你保持警觉，你会了解它的语言，你会知道它的感觉，因为它总是在追求经验。这是关键词。



我执总是在寻找经验——性的或灵性的，这没有什么区别。我执贪婪地去体验这个和那个：去体验昆达里尼，去体验第七个身体。我执总是追求经验。真正的寻找并不是对任何经历的贪婪，因为任何经历都会让你沮丧，也一定会让你失望——因为任何经验都是重复的。然后你就会厌倦；然后你会再次要求一些新的体验。



对新事物的探索将继续伴随着我执。你会冥想，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新的刺激而冥想，因为你的生活变得无聊了——你受够了普通的日常生活，所以你想获得一些刺激。。。。你可能会得到它，因为男人会想得到他想要找到的任何东西。



这就是痛苦——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会找到。然后你就会后悔。你会得到刺激的。然后呢？然后你也受够了。然后你想服用LSD或其他药物。然后你继续从这个师傅到那个，从这个道场到那个，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刺激。



我执是对新体验的贪婪。每一次新的经历都会变老，因为任何新的都会变旧——然后。。。。灵性其实并不是在寻找经验。灵性是对存在的探索。不是为了任何体验——甚至不是为了幸福，甚至不是为了狂喜——因为体验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无论内在如何，它都是外在的。



灵性是对你内在真实存在的探索：我必须知道我的现实是什么。有了这个知道，所有对体验的贪婪都停止了。知道了这一点，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去追求任何新的体验。随着对内在真实存在的认识，所有的探索都停止了。



所以不要为了体验而移动。所有的经历都只是思想的把戏，所有的经历只是逃避。冥想不是一种体验，它是一种领会。








冥想不是一种体验；相反，这是所有经验的停止。正因为如此，那些真正试图表达内在发生的事情的人——比如佛——会说，‘不要问那里发生了什么。’

当然，如果你坚持的话，他们会说：“那里什么都没发生。”如果我对你说冥想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你会怎么做？你将停止冥想。如果那里什么都不发生，那有什么用？——这表明你在我执旅行。如果我说那里什么都没发生，你会说，‘好吧，我知道很多事情，我知道许多经历，每一次经历都被证明是令人沮丧的……’你穿过它，然后你知道它什么都不是。然后一种重复的冲动，然后重复也变成了无聊。然后你转到其他地方。。。。



这就是你一世又一世的移动方式；在成千上万世中，你一直在为经验而移动。你只要说：“我有体验。现在我不想要任何新的体验。我想知道这次体验。”整个重点就发生了变化。



体验是你之外的东西。体验者就是你的存在。这就是真正的灵性和虚假的区别：如果你是为了体验，那么灵性是虚假的；如果你为的是体验者，那么这是真的。但是你不关心昆达里尼，不关心脉轮，不关心所有这些事情。它们会发生，但你不关心，你不感兴趣，你不会走这些路。你将继续朝着内在的中心前进，在那里除了你完全孤独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



只剩下意识，没有内容。



内容就是体验。你所经历的就是内容。我经历了痛苦——那么痛苦就是我意识的内容。然后我体验到快乐——然后快乐就是内容。然后我会感到无聊——然后无聊就是内容。然后你可以体验到沉默——然后沉默就是内容。然后你可以体验幸福——幸福就是内容。所以你继续改变内容。你可以无限地改变，但这不是真的。



真实的是这些经历发生的人——无聊发生的人，幸福发生的人。灵性探索不是发生什么，而是发生在谁身上。那么我执就不可能出现了。



结束




=======================================================



第57章：寻求自由


经文：

84. TOSS ATTACHMENT FOR BODY ASIDE, REALIZING I AM EVERYWHEREONE WHO IS EVERYWHERE IS JOYOUS.
84.將對身體的執著扔到一旁，領悟到我是無所不在的。那無處不在之人是喜悅的。

85. THINKING NO THING WILL LIMITED-SELF UNLIMIT.
85.心無一物, 那受限之自我將無有侷限。



我听过一个关于老医生的故事。一天，他的助手打电话给他，因为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病人快要窒息而死了。一个台球卡在他的喉咙里，助手不知所措。于是他问老医生：“我现在该怎么办？”老医生说：“用羽毛挠病人。”几分钟后，助理又打来电话，非常高兴和高兴，说：“你的治疗证明很好——病人开始大笑，他把球吐了出来。但请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学到这项非凡的技术的。”老医生说：“我只是编出来的。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做点什么。”但就冥想而言，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思维是非常复杂、繁杂、细腻的。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好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任何事情都会造成比它所能解决的更多的复杂性。它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甚至可能是自杀。



如果你对思想一无所知。。。。实际上，你对此一无所知。



思想只是一个词。你不知道它的复杂性。思想是存在中最复杂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它是最微妙的——你可以摧毁它，你可以做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这些技巧是基于非常深刻的知识，基于与人类思想的深刻接触。每种技巧都是基于长期的实验。



所以请记住，不要独自做任何事情，也不要混合使用两种技巧，因为它们的功能不同，方式不同，基础不同。它们通向相同的目的，但它们的意味完全不同。有时它们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所以不要把两种技巧混在一起。真的，不要把任何东西混在一起——按照给定的技巧来使用。



不要改变它，不要改进它，因为你无法改进它，你给它带来的任何改变都将是致命的。在你开始做一项技巧之前，要充分警惕你已经理解了它。如果你感到困惑，并且你不知道这项技巧是什么，最好不要做，因为每项技巧都会给你带来一场革命。



这些技术不是进化的。我所说的进化是指，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继续生活，在数百万年后，冥想将自动发生在你身上，在数百万世中，你将进化。在自然的时间过程中，你会到达一个点，一个佛是通过一场变革来到达。



这些技巧是革命性的。实际上，它们是捷径；它们不是天然的。大自然会引导你成佛，开悟——总有一天你会达到的——但这取决于大自然；你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继续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将需要很长时间；真的，数百万年和数百万世。



宗教是革命性的。它为你提供了一种技术，可以缩短漫长的过程，并且你可以跳跃——这将避免数百万世。在一瞬间，你可以穿越数百万年。所以这是危险的，除非你正确理解，否则不要这样做。不要自己把任何东西混合在一起。不要改变。



首先试着完全正确地理解这个技巧。当你明白了，就去尝试。不要用这个老医生的座右铭，‘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就做点什么。’不，什么都不要做。不做对你来说比做任何事都更有好处。这是因为思想是如此脆弱，如果你做错了什么，很难撤销它——很难撤销。做错什么很容易，但撤销它很难。记住这一点。



第一个技巧：.將對身體的執著扔到一旁，領悟到我是無所不在的。那無處不在之人是喜悅的。


抛开对身体的执着，意识到我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之人就是喜悦。必须理解许多要点。第一：抛开对身体的执着。对身体有一种深深的执着——这是必然的，这是自然的。你从一开始就在身体里生活了很多很多世。身体会改变，但你总是又和一个身体在一起，你总是被具体化了。








有些时候，你没有被具体化，但你没有意识到。当你从一个身体中死亡时，你在无意识中死亡，然后你保持无意识。然后你在一个新的身体里重生，但你也是失去意识的。一次死亡和另一次出生之间的间隙是无意识的，所以你不知道如果没有身体，你会有什么感觉。当你不在身体里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只知道一种现象，那就是具体化；你一直只了解自己的身体。



这是如此漫长，如此持续，以至于你忘记了你与它的不同。这是一种遗忘——自然的，必然会在环境中发生——因此产生执着。你感觉自己就是身体——这就是执着。你觉得自己除了身体什么都不是，除了身体什么也不是。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因为很多时候你认为你不是身体，你是灵魂，是自我。但这不是你所知道的；这只是你所听到的，你所读到的，以及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所相信的。



因此，首先要做的是，你必须意识到，实际上，你的认知认为你就是身体。不要欺骗自己，因为欺骗无济于事。如果你认为你已经知道你不是身体，那么你就不需要抛开执着，因为对你来说其实没有执着，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出现了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开始就必须解决困难。一旦你失去了开始，你就永远无法解决它；你必须从头开始。所以要好好记住，并意识到你不知道自己是身体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种认识并不存在。你的头脑被你所听到的一切弄糊涂了；你的思想是受他人知识的制约的——它是借来的，不是真实的。并不是说它是假的——那些说过的人，他们已经知道了——但对你来说，它是假的，除非它成为你自己的经验。所以每当我说某件事是假的，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你的经验。这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真的，但对你来说却不是真的。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个体的——只有在经历过的时候，真理才是真理；没有经验，这是不真实的。没有普遍的真理。每一个真理在成为真理之前都必须是个体的。



你知道，你听说过；这是你知识的一部分，是遗传的一部分——你不是身体——但这个认知对你来说不是真的。



首先抛开这些虚幻的知识。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只知道自己是身体。这会在你身上产生巨大的紧张感——只是为了掩盖你收集这些知识的紧张感。如果你继续相信你不是身体，你又继续作为身体生活，所以你被分裂了，你的整个存在变得不真实，虚伪。



其实，这是一种妄想症。你像身体一样生活，你像灵魂一样思考和说话——然后是一场斗争和冲突，然后你不断地陷入内心的混乱，一种无法弥合的深深的不安。所以要第一次意识到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对灵魂和自己一无所知——你所只知道身体。



这将释放你的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所有隐藏的东西都会浮出水面。在意识到你就是身体这一事实时，你会开始出汗。当意识到你是身体这一事实时，你会感到非常不安、奇怪，但这种感觉必须经历；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对身体的执着意味着什么。



老师们继续说，你不应该执着你的身体，但最基本的事情——执着身体是什么——你不知道。对身体的执着是对身体的深刻认同，但首先你必须意识到这种认同是什么。所以，抛开你所有的知识吧，这些知识给了你一种你就是灵魂的虚幻感觉。






意识到你只知道身体。这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如何释放你内心隐藏的混乱和地狱的？



当你意识到你是身体的那一刻，你第一次意识到了执着。



这是你第一次在你的意识中抓住这个事实，这个出生的身体，这个即将死亡的身体，就是你。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些骨头，这些骨头——这就是你。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实，这个性爱，这个愤怒——这就是你。所以所有的假象都消失了。你变得真实了。



现实是痛苦的，非常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隐瞒它。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把戏。你继续把自己想象成我执，把所有你不喜欢的东西都扔在身体上。所以你说性属于身体，爱属于你。然后你说贪婪和愤怒，它们属于身体；同情心属于你。同情属于你，残忍属于我执。宽恕属于我执，愤怒属于身体。所以，无论你觉得什么是错误的，丑陋的，你都会扔到身体上，你认为什么是美丽的，你会继续认同。你创造了一个分裂。



这种分裂将不允许你知道什么是执着，而除非你知道执着是什么，除非你遭受它的痛苦和地狱，否则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边。



你怎么能把它放在一边？只有当它被证明是一种疾病，被证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被证明是地狱时，你才能把它放在一边；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它放在一边。



你的执着还没有被证明是地狱。佛祖说什么，马哈维亚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们可能会继续说执着是地狱，但这不是你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问如何超然，如何不执着，如何超越执着。你继续问这个“如何”，只是因为你不知道执着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执着是什么，你就会跳出它。你不会问“如何”。



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不会问任何人，你不会去找大师问如何走出去。如果房子着火了你只会走出去。你不会有任何犹豫。你不会去找老师，你不会查阅经文。你不会试图选择一个人必须以什么方式走出来，必须采取什么手段，哪扇门是正确的。当房子着火时，这些事情就无关紧要了。当你知道什么是执着时，房子就着火了。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要进入这项技巧，首先你必须抛掉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这样对身体的执着才能在整体上显现出来。这将是非常困难的；面对它将是一种深深的焦虑和痛苦。



这并不容易，也很艰巨，但一旦你面对它，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没有必要问怎么做。这绝对是一场大火，一个地狱。你可以跳出来。



这段经文说：抛掉对身体的执着，意识到我无处不在。



当你抛开执着的那一刻，你会意识到你无处不在。



因为这种执着，你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身体的限制。限制你的不是身体；是你对它的执着。不是身体在你和现实之间制造障碍；是你对它的执着。一旦你知道什么是没有执着，你就没有身体了。相反，整个存在变成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成为整体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不分裂了。



其实，你的身体什么都不是，只是存在来到你身边，存在到达你身边。它是离你最近的存在，仅此而已——然后它继续延申。你的身体就在它最近的一个角落，然后整个存在就在那里——它继续延申。



一旦你的执着不在那里，你就没有身体；或者，整个存在已经变成了你的身体。你无处不在。



在身体里，你在某个地方；没有身体，你无处不在。在身体里，你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没有身体就没有禁闭。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知道的人说，身体就是监禁。并不是说身体就是监禁；实际上，对它的执着就是监禁。一旦你没有集中在身体上，你就会无处不在。



这看起来很荒谬。对于在身体中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很荒谬，很疯狂——一个人怎么可能无处不在？对一个佛来说，无论我们说什么“我在这里”，都像是疯了。你怎么会在某个地方？意识不是一个空间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闭上眼睛，试图找出你身体的位置，你会不知所措。你找不到你在哪里。






有许多宗教和教派宣扬你是在肚脐里。有人说你在心里，有人说，你在头脑里，有人认为你在这个中心和那个中心，但Shiva说，你不在任何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闭上眼睛，试图找出你在哪里，你就说不出来。你在，但你没有“哪里”。你就是这样。



在深度睡眠中，你没有意识到身体。你在。早上你会说你睡得很深，很幸福。你意识到一种深深的幸福贯穿始终，但你没有意识到身体。沉睡中的你在哪里？当你死的时候，你会去哪里？人们不断地问：“当一个人死了，他会去哪里？”但这个问题是荒谬的，愚蠢的。



它与我们的具体意识有关——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在某个地方，所以当我们死了，我们该去哪里？——无处



当你死的时候，你不在某个地方，仅此而已。你不局限于一个空间，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有被禁闭的欲望，你就会再次被禁闭。你的欲望会让你陷入新的困境。但当你不在身体里时，你就不在任何地方，或者说无处不在——这取决于哪个词对你有吸引力。



如果你问佛祖，他会说你哪儿也不在。这就是他选择“涅盘”这个词的原因。涅盘意味着你不在任何地方。就像熄灭的火焰一样，你怎么能说出火焰在哪里呢？他会说那里没有。火焰已经不复存在了。佛用了一个否定的术语——不在任何地方。这就是涅盘的意义。当你不依附于身体时，你就在涅盘中，不在任何地方。



Shiva选择了一个积极的术语——他说无处不在——但这两个术语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无处不在，你就不可能在某个地方。如果你无处不在，就是说你不在任何地方。



但在身体里，我们是执着的，我们觉得自己被束缚了。这种禁闭是一种精神行为；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把自己限制在任何事情上。你有一颗珍贵的钻石。你的存在可以被限制在其中，如果钻石被盗，你可能会自杀或发疯。



发生了什么事？有那么多人没有钻石：没有人自杀，没有钻石没有人感到任何困难，但你发生了什么？



曾经你也没有钻石；没有问题。现在你又没有钻石了，但有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你自己的事。现在你被束缚了。钻石变成了你的身体。现在你离不开它；没有它生活是不可能的。



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成为一种新的禁锢。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这样的：我们继续建造越来越多的监狱，越来越大的监狱。然后我们继续装饰这些监狱，让它们看起来像家，然后我们完全忘记了它们是监狱。



这段经文说，如果你抛开对身体的执着，就会意识到自己无处不在。你有一种海洋般的感觉，你的意识存在于没有任何位置的地方。你的意识存在于任何地方都不受束缚。你变得就像一片天空，笼罩着一切；一切都在你身上。你的意识已经扩展到无限的可能性。然后经上说：一个无处不在的人是欢乐的。



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你会很痛苦，因为你总是比你被限制的地方更大。这就是痛苦——就好像你在把自己逼进一个小碗里；大海被压成了一个小罐子。



痛苦必然会存在。这就是痛苦，每当这种痛苦被感受到时，对灵性的探索就会出现，对梵的探索。梵的意思是无限的。寻找解脱moksha意味着寻找自由。在有限的身体里，你不能自由；在某个地方你会成为奴隶。无处不在，你才可以自由。



看看人类的思想：无论方向如何，它总是为了自由，寻找自由。它可能是政治性的，可能是经济性的，也许是心理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无论方向如何，但人类的思想总是在探索自由。



自由似乎是最深切的需要。无论人类的思想在哪里找到任何障碍、任何奴役、任何限制，它都会与之作斗争。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为自由而战。



 规模可能不同。一个马克思，一个列宁，他们在为经济自由而战。



一个甘地，一个林肯，他们在为政治自由而战。千上万的奴隶，斗争仍在继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某个地方，在内心深处，人类正在不断地寻找越来越多的自由。







Shiva说，所有宗教都说，你可以在政治上寻求自由，但斗争不会停止。有一种类型的奴隶制将不再存在，但那里还有其他类型的奴隶制，当你在政治上自由时，你就会意识到其他奴隶制度。



经济奴役可以停止，但随后你会意识到其他奴役行为——性奴役、心理奴役。除非你开始感觉到并知道你无处不在，否则这场斗争是无法停止的。当你觉得自己无处不在的时候，自由就实现了。



这种自由不是政治性的，这种自由不是经济性的，也不是社会性的。这种自由是存在的。这种自由是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解脱moksha，完全自由。然后你才能快乐。只有当你完全自由的时候，快乐或幸福才是可能的。



其实，完全自由意味着快乐。快乐不是结果，而是正在进行时的事情。当你完全自由的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幸福的。这种幸福并不是作为一种效果而发生的。自由是幸福，奴役是痛苦。当你感到受到限制的时候，你是痛苦的；无论你在哪里感到受限，你都会感到痛苦。当你感到无限时，痛苦就会消失。因此，痛苦存在于障碍中，幸福存在于无障碍的土地上，在无障碍的存在中。



每当你感受到这种自由，快乐就会降临在你身上。即使是现在，只要你感到某种自由，即使它不是完全的，快乐就会降临到你身上。你爱上了一个人：某种快乐，某种幸福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每当你爱上一个人，你都会把自己对身体的执着抛在一边。从深层意义上讲，现在对方的身体也变成了你的身体。



你现在不局限于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也变成了你的身体，成为了你的家，成为你的居所。你感到自由现在你可以进入对方，对方也可以进入你。在某种程度上，一道屏障已经倒塌。你比以前更伟大了。



当你爱一个人时，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的存在增加了，扩大了。你的意识不像以前那样受到限制；它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你在爱情中感到某种自由。它不是完全的，迟早你会再次感到被束缚。你感觉自己得到了扩展，但仍然是有限的。所以，那些真正爱的人，迟早会陷入祈祷。



祈祷意味着更大的爱。祈祷意味着对整个存在的爱。你现在知道了这个秘密。你知道一把钥匙，一把秘密的钥匙——你爱一个人，在你爱的那一刻，门打开了，障碍消失了，至少对一个人来说，你的存在得到了扩展，增加了。现在你知道了密钥。如果你能爱上整个存在，你就不会是身体。



在深深的爱中，你会变得赤裸。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身体。当你不爱时，当你不在爱中时，你会更多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身体，你会更知道这个身体。身体成了负担；当你爱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减轻。



当你爱，你在爱，你不会觉得引力对你有任何影响。



你会跳舞，你会飞。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身体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是有限的。当你爱上了全部的存在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在爱中，喜悦会降临到你身上。这不是快乐。记住，喜悦不是快乐。快乐是通过感官带给你的；喜悦是非感官的。快乐是通过身体带给你的；当你不是身体的时候，喜悦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当身体消失了一瞬间，而你只是意识，那么喜悦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当你是身体时，快乐会发生在你身上。它总是通过身体。



疼痛和快乐都是是通过身体实现的。只有当你不是身体的时候，喜悦才是可能的。



它通常也会发生，偶尔也会发生。你正在听音乐，突然失去了引力。你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你充满了音乐，你已经融入了音乐。它没有一个倾听者：倾听者和被倾听者已经融为一体。只有音乐存在；你已经不在了。您已展开。现在你正随着音符流动，现在你没有限制。音符正在融入沉默，你也在与它们一起融入沉默。身体被遗忘了。



每当身体被遗忘时，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抛到一边，喜悦就发生在你身上。







通过Tantra和瑜伽，你可以用方法论的方法来做。那么这就不是意外；那么你就是它的主人。然后你手里有钥匙，随时可以开门。或者，你可以永远打开门，扔掉钥匙；没有必要再把门关上。



喜悦也发生在平凡的生活中，但你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你不是身体的时候——记住这一点。所以，每当你再次感受到任何喜悦的时刻，都要意识到你是否是那一刻的身体。你不会。无论何时快乐，身体都不在。并不是说身体消失了——身体仍然存在，但你没有执着于它。你没有被束缚在它身上。你跳了出来。



你可能因为音乐而跳了出来，你可能因为美丽的日出而跳了出来，你可能是因为一个孩子在笑而跳了出来，你可能会因为恋爱而跳了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但你已经跳出了，一瞬间——跳出了身体。身体在那里，但被扔到一边；你没有被附在上面。你已经飞了。



通过这种技巧，你知道一个无处不在的人不可能是痛苦的；他很快乐，他很快乐。所以你越是被束缚，就越痛苦。展开，推开你的边界，只要有可能，就把身体放在一边。



你看着天空，云在漂浮：随着云移动，把身体留在地球上。月亮就在那里：随月亮移动。只要你能忘记身体，就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去旅行吧。然后你就会习惯离开身体意味着什么。



这只是一个关注的问题。执着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你注意身体，你就会执着。如果注意力转移了，你就没有被吸引。



例如：你在运动场上玩；你在打曲棍球或截击球或其他什么。当你深入游戏时，你的注意力不在身体上。有人打到你的脚，鲜血直流——你没有意识到。疼痛是存在的，但你不在。血液在流动，但你已经离开了身体。你的意识，你的注意力，可能在带球飞行，可能在持球奔跑。



你的注意力在别处。游戏结束了：突然你回到身体，血液在那里，疼痛难忍。你想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你怎么没有意识到。



为了进入身体，你的注意力需要在那里。所以请记住——无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都在那里。如果你的注意力在云端，你就在那里。如果你的注意力在花上，你就在那里。



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金钱上，你就在那里。你的注意力就是你的存在。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在任何地方，你就会无处不在。



因此，冥想的整个过程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意识状态，你的注意力无处可去，没有对象。当没有对象时，你就没有身体。你的注意力创造了身体。你的注意力就是你的身体。当注意力不在的时候，你就无处不在——喜悦就发生在你身上。说它发生在你身上是不好的——你就是它。它现在不能离开你；这就是你的存在。自由就是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如此渴望自由。



第二个技巧：什么都不想——将受限制的自己解放。



我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没有关注的对象，你就不在任何地方；或者，你无处不在，你是自由的。你已经自由了。第二段经文说：不想任何事——或者，想没有任何事情——将受限制的自己解放。



如果你不思考，你是无限的。思维给你一个局限，有很多种极限。你是个印度教徒，这是一个局限。要成为印度教徒，就要依附于一种思想、一种制度、一种模式。你是一个基督徒——再说一遍，你是有局限的。一个虔诚的人不能是印度教徒或基督徒。如果一个人是印度教徒或基督徒，他就不虔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都是思想。



一个虔诚的人意味着不思考思想；不受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任何模式的限制；不受思想的限制，生活在无限之中。



当你有某种想法时，这种想法就会成为你的障碍。这可能是一个美丽的想法，但它仍然是一个障碍。美丽的监狱仍然是监狱。这可能是一个黄金的想法，但它没有什么不同，它仍然禁锢着你。每当你有一个想法并且你执着于它时，你总是反对某个，因为如果你不反对某个，障碍就不可能存在。思想总是一种偏见；它总是赞成和反对的。



我听说过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他属于贵格会，他是一个贵格会教徒。贵格会教徒是非暴力的；他们相信爱，相信友谊。他正骑着骡子从城里来到他的村庄，突然，显然没有任何原因，骡子停了下来，他一动也不动。他尝试了用基督教的方式说服骡子，他用一种非常友好、非暴力的方式说服骡子。他是一个贵格会教徒：他不会打骡子，不会用强硬的语言，不会谩骂，但他充满了愤怒。但是如何对付骡子呢？



他想打他，所以他对骡子说：“行为要正确，因为我是贵格会教徒——我不能打你，我不能骂你，我也不能暴力——但记住，骡子，我可以把你卖给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基督徒有自己的世界，而非基督徒则相反。



基督徒无法想象非基督徒能够到达上帝的国度。一个印度教徒无法想象，一个耆那教徒也无法想象，其他人可以进入那种幸福的境界——这是不可能的。思想创造了一个限制、一个障碍、一个边界，所有不支持的人都被认为是反对的。一个不同意我的人就是反对我。



你怎么能无处不在？你可以和基督徒在一起；你不能和非基督徒在一起。

你们可以和印度教徒在一起，但你们不能和非印度教徒在一起。思想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反对——反对某人或某事。它不可能是全部的。记住：思想不可能是完整的；只有思想不可能是完整的。



第二：思想总是来自头脑，它总是头脑的副产品。它是你的态度，你的猜测，你的偏见；它是你的反应，你的公式，你的概念，你的哲学，但它不是存在本身。它是关于存在的东西；它不是存在本身。



那里有一朵花。你可以说些什么；这是一个想法。你可以说它很美，可以说它很丑，可以说这是神圣的，但你对花所说的一切都不是花。花的存在没有你的思想，每当你在想花的时候，你就在你和花之间制造了一道屏障。



花不需要你的思考。



它是存在的。放下你的思想，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投入到花朵中。无论你对玫瑰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有意义，它都是毫无意义的。



不需要你说什么。它并没有赋予花朵任何存在。它正在创造一部你和花之间的电影；它正在制造一种限制。所以，只要有思想，你就会被限制；这扇门是关着的。



这段经文说：“什么都不想，自我是无限的。”。



如果你不思考，如果你只是在，完全警觉，有意识，但没有任何思想的云，你是无限的。身体不是唯一的身体，更深层的身体是思想。身体由物质组成；思想也是由物质组成的——微妙的，更精致的。身体是外层，思想是内层。脱离身体很容易。脱离思想更难，因为有了思想，你会觉得自己更像自己。



如果有人说你的身体看起来有病，你不会感到被冒犯。你没有那么执着；它离你有点远。但是，如果有人说你的思想有病、你就会感到被冒犯。他侮辱了你。离得思想更近。如果有人对你的身体说了什么，你可以容忍。如果有人说了你的思想，你就不可能容忍，因为他打击得更深。



思想是身体的内层。思想和身体不是两个：身体的外层是身体，内层是思想。就像你有房子一样：你可以从外面看到房子，也可以从里面看到房子。从外面可以看到墙的外层；从内部是内层。思想是你的内层。它离你更近了，但它仍然是一具身体。



在死亡中，你的外在身体会平息，但你携带着内在的、微妙的层次。你如此执着它，以至于死亡也无法将你与你的思想分离。思维还在继续。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前世可以被知道，因为你仍然拥有你曾经拥有的所有思想。他们在那里。如果你曾经是一只狗，那么狗的思想仍然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是一棵树，树的思想仍然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女人或男人，你就会有这些想法。所有的思想都由你承载。你如此执着他们，以至于永远不会松手。








在死亡中，外在的东西溶解了，但内在的东西被带走了。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物质。



其实，只是能量的振动，思想的振动。你携带它们，根据你携带的思维模式，你进入了一个新的身体。根据思维模式、欲望模式、思维，你会再次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身体。蓝图在思想中，外层又在积累。



第一段经文是把身体放在一边。第二段经文是抛开思想，抛开内在的身体。即使是死亡也不能把你分开——只有冥想才能把你分开。这就是为什么冥想是一种更大的死亡，它是一种更深的手术——比死亡本身更深。这就是为什么如此恐惧。人们继续谈论冥想，但他们永远不会做。他们会谈论，他们可以写，他们可以宣扬，但他们从来不会做。对冥想存在着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



那些做冥想的人，他们总有一天会到害怕的地步，被吓回去。他们来找我，说：‘现在我们不能再前进了。这是不可能的”人会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这一点是一种比任何死亡都更深的死亡，因为现在最深处正在被分离；最内在的身份正在被粉碎。一个人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一个人感觉自己正在走向不存在。深渊打开，无尽的空虚打开。一个人很害怕，跑回去紧紧抓住身体，这样就不会被扔出去，因为下面的泥土正在移动，正在被移走。一个山谷正在开放，一片虚无。



所以人们，即使他们尝试，他们总是肤浅地尝试；他们玩冥想游戏。他们没有意识到觉知，如果他们深入，他们将不再存在。没错，恐惧是真的——你不会再是你自己了。



一旦你知道了那个深渊，那个学校，那个空虚，你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



你回来了，但你复活了，一个新的人。旧的已经消失了。你甚至找不到它的踪迹，它去了哪里。旧的人是与思想认同。现在你无法与思想认同。现在你可以使用思想，你可以使用身体，但它们已经成为工具；你在他们之上。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可以做，但你不在它们中。这给予了自由。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才会发生。



嗯——这很矛盾——什么都不想。你可以考虑一些事情。



你怎么能什么都不想？这个“没有东西”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能想到呢？每当你思考某件事时，它就变成了一件事，它就成了一个物体，它就成为了一种思想，思想就是东西。你怎么能什么都不想？你不能，但只要努力——努力什么都不想——思维就会丧失，思维就会消失。



你可能听说过禅宗。禅宗大师给求道者一个荒谬的谜题，让他们思考——这是一个无法思考的东西。它是故意给的，只是为了停止思考。例如，他们对求道者说：“去看看你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你出生前的脸。不要去想你的这张脸；想想你出生前的脸

你怎么能想到呢？出生前没有脸；脸与生俱来。脸是身体的一部分。你没有脸；只有身体才有脸。闭上你的眼睛，你就没有脸了。你通过镜子知道你的脸。你自己没有见过，也看不见，怎么能想到原来的脸呢？但人们可以尝试；这项努力将会有所帮助。



求道者会不断尝试，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师傅面前，问：“这是原来的脸吗？”在他对师傅说之前，师傅就会说：“这是错误的。你带的东西都是错的”。几个月来，求道者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里。他发现了什么，想象了什么，然后看到了那张脸——“原来的脸是这样的？”师傅说：“不。”每当他说“不，不”的时候，他就变得越来越困惑。



他不能思考。他试了又试，试了又失败——失败是最基本的。有一天他彻底失败了。所有的思考都停止在彻底的失败中，他开始意识到原本的面貌是无法思考的。思维停止了。



每当这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个求道者身上时，当他来到师傅面前时，师傅说：“现在没有必要了，我看到了原来的面孔。”眼睛变得空荡荡的。



求道者来这里不是为了说什么，只是为了靠近师傅。



他没有找到任何答案。什么都没有。他是第一次没有得到答案的来。没有答案。他默默地来了。







他每次来都有一些答案。思想在那里，思想在那里——他被这种思想所限制。他发现或想象了一些面孔——他被那张面孔所限制。现在他变成了元初的了；现在没有限制了。现在他没有脸，没有想法，没有思想。他没有思想地来了。这是一种没有思想的状态。



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有限的自我是无限的。限制被解除。突然间你无处不在，突然间你成了每个人。突然间，你在树上，在石头上，在天空中，在朋友和敌人中——突然间，到处都是你。整个存在已经变成了一面镜子——反映着你无处不在。这种状态是幸福的状态。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你，因为除了你什么都不存在。现在没有什么能摧毁你；除了你什么都不存在。现在没有死亡，因为即使在死亡中你也在。现在没有什么反对你了。你独自存在。



这种孤独马哈维亚称之为KAIVALYA，完全的孤独。为什么孤独？——因为一切都被卷入，被吸收，变成了你。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达这种状态。你可以说，‘只有我是。梵我一如——我是上帝，神圣的，完全的。’。



一切都降临到我身上；所有的河流都汇入了我的大海。



我独自存在，其它什么都不存在。”苏菲神秘主义者这样说，而穆罕默德教徒永远无法理解苏菲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苏菲说：“没有上帝。我独自存在。”或者，“我是上帝。”这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表明现在没有分离。佛用消极的方式。他说：“我也不在。什么都不存在。”两者都是对的，因为当一切都包含在我身上时，称自己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反对你。就你而言，这是有意义的。当没有你的时候，我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佛说没有我，什么都不存在。要么一切都变成了你，要么你变成了一个非存在，你融入了一切。



这两个表达式都是对的。当然，任何表达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相反的表达总是正确的。每一个表达式都是分部的；这就是为什么相反的表达也是正确的——这也是它的一部分。记住这一点。你所表达的一切都可能是真的，相反的也可能是真，因为每一个表达都只是一部分。



有两种类型的表达：你可以选择积极的，也可以选择消极的。如果你选择了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似乎是不真实的。事实并非如此；它是互补的。它并不是真正反对它。所以，无论你说梵——总体——还是说涅盘——虚无——都是一样的。



两者都意味着相同的体验，而体验就是这样——不思考任何事情，你就会知道。



关于这项技巧，必须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一：思考，你与存在是分离的。思维不是一种关系，不是一座桥梁，不是一种交流——它是一种障碍。不思考，你才是连接的，交融的。当你和某人交谈时，你们没用关系。谈话本身就成了障碍。你说得越多，你走得就越远。如果你和一个沉默的人在一起，你们就有了关系。如果沉默真的很深，你的脑海里没有任何想法，两个大脑都完全沉默，那么你就是一体。



两个零不能是两个。两个零变成一个。如果你加两个零，它们不会变成两个，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零——一。实际上，零不能更大——更大，或者更小。零就是简单的零。你不能向它添加一些东西，也不能从中扣除一些东西。零是整数。当你对某人保持沉默时，你就是其中之一。当你对存在保持沉默时，你就与存在融为一体。



这个技巧说对存在保持沉默，然后你就会知道上帝是什么。与存在只有一种对话，那就是沉默。如果你谈论存在，你就会错过。然后你就会被自己的思想所包围。



试试这个实验。把它作为一个实验，用任何东西都可以试试——即使是用石头。



对它保持沉默——把它拿在手里，保持沉默——就会有交融。



你会深入岩石，岩石也会深入你。你的秘密将向岩石揭示，岩石也将向你揭示它的秘密。但是你不能和它一起使用语言。岩石不懂任何语言。因为你使用的是语言，所以你不能和它有关系。



人类已经完全失去了沉默。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也不会沉默；头脑继续做某事或其他事情。因为这种不断的内心对话，这种持续的内心喋喋不休，你与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即使是和你心爱的人也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喋喋不休的话还在继续。







你可能和你的妻子坐在一起：你在心里喋喋不休；她在自言自语。两人都在喋喋不休。你们相距甚远，相距甚远。就好像一个在一颗星上，另一个在另一颗星上一样，它们之间有无限的空间。然后他们觉得没有亲密感，然后互相指责——“你不爱我。”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爱是不可能的。爱是沉默之花。它只在沉默中绽放，因为它在交融中绽放。如果你不能没有思想，你就不能恋爱。然后祈祷也是不可能的——但即使我们祈祷，我们也会喋喋不休。对我们来说，祈祷只是与上帝闲聊。



我们已经习惯于喋喋不休，即使我们去教堂或寺庙，我们也会继续在那里喋喋不休。我们与上帝交谈，我们与上帝对话。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上帝，存在，无法理解你的语言。存在只理解一种语言，那就是沉默。沉默既不是梵语也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英语也不是印地语。沉默是普遍的；它不属于任何人。



地球上至少有4000种语言，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语言所包围。如果你不懂他的语言，你就不能和他有关系。你不能有关联。如果我不懂你的语言，你也不懂我的语言，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是陌生人。我们无法穿透彼此，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爱。这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一种基本的通用语言——沉默。



真的只有通过沉默才有关系。如果你知道沉默的语言，那么你可以与任何事情联系在一起，因为岩石是沉默的，树木是沉默的。天空是沉默的——它是存在的。它不仅是人，而且是存在的。一切都知道什么是沉默；一切都存在于沉默之中。



如果你手里有一块石头，那么这块石头本身并没有在颤抖，你在颤抖——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与这块石头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岩石是开放的，接受的。



岩石会欢迎你，但你在喋喋不休，岩石无法理解这种喋喋不休——这就成了障碍。因此，即使是与人相处，你也不可能处于一种深厚的关系中；不可能有亲密关系。语言，文字，摧毁一切。



冥想意味着沉默：什么都不想。根本不思考，只是——开放、准备、渴望相遇、欢迎、接受、爱，但根本不思考。那么无限的爱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永远不会说没有人爱你。你永远不会说出来，你永远不会感觉到。现在，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说出来，也会感觉到。你甚至可能不会说出来。你可能假装有人爱你，但内心深处你知道。



即使是情侣也会不断地问对方：“你爱我吗？”在许多方面，他们不断地询问。每个人都害怕、不确定、没有安全感。在很多方面，他们试图找出爱人是否真的爱他们。他们永远无法确定，因为情人可以说，‘是的，我爱你’，但这并不能保证。你怎么能放心？你怎么知道他是否在欺骗你？他可以争辩，他可以说服你。他可以在理智上说服你，但内心不会被说服。所以情侣们总是很痛苦。他们不能相信对方爱的事实。



你怎么能被说服？



真的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说服别人。



你通过语言提问，当爱人在那里的时候，你在心里喋喋不休，质疑，争论。你永远不会被说服，你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被爱，这成为最深的痛苦。发生这种事并不是因为有人不爱你。这是因为你被封闭在一堵墙里。你的思想是封闭的；没有什么能穿透。思想是无法穿透的，除非你放下。如果你放下它们，整个存在就会穿透你。



这段经文说：“心無一物, 那受限之自我將無有侷限。”。你会变得完整。你将变得具有普遍性。你将无处不在。然后你就是快乐。现在你只剩下痛苦。那些狡猾的人，他们继续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并不痛苦，或者他们继续希望有什么事情会改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在生命的尽头取得成就——但你是痛苦的。



你可以制造面具、欺骗、假面；你可以继续微笑，但内心深处你知道你很痛苦。这很自然。陷入沉思，你会很痛苦。不受约束，超越思想——警觉、有意识、有意识，但不被思想遮蔽——你将是喜悦，你将是幸福。



结束




=======================================================




第58章：在你的手中



问题1技巧是捷径，是革命的，但这些不是反对道、反对灵的自然本质SWABHAV、反对自然吗？



确实如此。他们反对道，反对SWABHAV。任何努力都是为了对付SWABHAV，道；这样的努力是反对道的。如果你能把一切都留给SWABHAV、道和自然，那么就不需要任何技巧，因为这是终极技巧。如果你能把一切交给道，那就是最深的臣服。你在放弃你自己，你的未来，你的可能性。你在放弃时间本身，所有的努力。这意味着无限的耐心，等待。



如果你能把一切都交给自然，那么就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那么你什么都不做。你只是漂浮着。你陷入了深深的放手。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你没有为它们付出任何努力——你甚至没有去寻找它们。如果它们发生了，那没关系；如果它们没有发生，那也没关系——你别无选择。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发生；你没有期望，当然也没有挫折。



生命在流逝，你在其中流动。你没有目标可达到，因为有了目标，努力就会进入。你无处可去，因为如果你有地方可去，努力就会到来；这是隐含的。你无处可去，无处可及，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没有什么是可以实现的——你放弃了一切。



在这个臣服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一切都将发生在你身上。



努力需要时间；臣服不需要时间。技巧需要时间；臣服不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终极技巧。这不是技巧。你不能练习它——你不能练习臣服。如果你练习，那就不是臣服。



那样你就会靠自己；那么你并不是完全无助；然后你在尝试做一些事情——即使是臣服，你也在尝试去做。然后技巧就会来，随着技巧的时间进入，未来也会进入。



臣服是非暂时性的；它已经超越了时间。如果你臣服了，这一刻你就没有时间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但是你不是在寻找它，不是在寻找；你并不贪婪。你根本不在乎它：不管它发生与否，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道的意思是臣服——臣服于SWABHAV，臣服于自然。那么你不是。Tantra和瑜伽都是技巧。通过它们，你将接触到SWABHAV，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在每一项技巧之后，你都必须臣服，但有了技巧，它就会结束；跟随道，在道里，它是从一开始就来的。如果你现在可以臣服，不需要任何技巧，但如果你不能，如果你问我如何臣服，那么就需要一种技巧。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在不询问如何臣服的情况下臣服。如果你问“如何”，你就不是那种可以臣服的人，因为“如何”意味着你在要求一种技巧。



这些技巧适用于那些无法摆脱这种“如何”的人。这些技巧只是为了摆脱你对“如何”——如何做的基本焦虑。如果你可以不请自来地臣服，那么你就不需要任何技巧了。但那样你就不会来找我了，你随时都可以臣服，因为臣服不需要老师。老师只能教技巧。



当你寻求时，你在寻求技巧；每一次追求都是对技巧的追求。



当你去找某人问的时候，你是在要求一种技巧，一种方法。



否则就没有必要去任何地方。求道本身就表明你对技巧有着深刻的需求。这些技巧适合你。并不是说没有技巧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很少有人会发生。这少数人也真的不罕见：在他们以前世中，他们一直在与技巧作斗争，他们在技巧上挣扎得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他们受够了，感到无聊。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问“怎么做？”？怎样如何？——最终“如何”平息。然后你就可以臣服了。



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技巧。作为克里希那穆提，他可以说不需要任何技巧——但这不是他的第一世。在他的以前世中，他不可能这么说。即使在他这一生中，也有很多技巧被赋予了他，他也在努力。你可以通过技巧达到一个可以臣服的地步——你可以放弃所有的技巧，也可以简单地做到——但这也是通过技巧实现的。









它反对道，因为你反对道。你必须去适应环境。如果你在道里，那么不需要任何技巧。如果你身体健康，那么就不需要药物了。每种药都有害健康。但是你病了；需要药物。这种药会治好你的病。它不能给你健康，但如果疾病被消除，健康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任何药物都不能使你健康。基本上，每一种药物都是毒药——但你已经收集了一些毒药；你需要解药。它将保持平衡，健康将成为可能。



技巧不会给你神性，也不会给你本性。



所有你聚集在你的本性周围的东西都会被它摧毁。它只会解除你的条件。你已经习惯了，现在你不能贸然臣服。如果你能接受，那就很好——但你不能接受。你的条件反射会问：“怎么做？”然后技巧会有所帮助。



当一个人生活在道中时，就不需要瑜伽，不需要Tantra，也不需要宗教。非常健康就不需要药物。每一种宗教都是药用的。当世俗生活在完全的道中时，宗教就会消失。没有老师，没有佛，没有耶稣，因为每个人都将是佛或耶稣。但现在，就像你一样，你需要技巧。



这些技巧是解药。



你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个如此复杂的头脑，无论对你说什么和给你什么，你都会使它复杂化。



你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你会让它变得更困难。如果我对你说“臣服”，你会问“怎么臣服？”如果我说，‘使用技巧’，你会问，“技巧？



技巧不是反道吗”如果我说，‘不需要技巧；“只要臣服，上帝就会降临在你身上，”你会立刻问，“怎么会这样？”——这就是你的思想。



如果我说，‘道就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练，你只要跳一跳就臣服了’，你会说，‘怎么做？我怎么能臣服？”如果我给你一个技巧来回答你的“如何”，你的头脑会说，“但这不是用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方式，对抗swabhav，对抗道吗？”？如果神性是我的天性，那么如何通过一种技巧来实现它呢？如果它已经存在，那么这种技巧是徒劳的，无用的。为什么要在技巧上浪费时间？”看看这个主意！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男人，一个年轻女孩的父亲，邀请作曲家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来他家给他的女儿试镜。她在学钢琴。戈多夫斯基来到他们家；他耐心地听着女孩在玩。当女孩说完后，父亲笑了，他高兴地哭了起来，问戈多夫斯基：“她是不是很棒？”据报道，戈多夫斯基曾说过：“她太棒了。她有惊人的技 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演奏如此简单的曲子却如此艰难。她有惊人的技 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困难地演奏这么简单的曲子！”这就是你脑海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即使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也会让它变得困难，你会让自己变得困难。这是一种防御方式，也是一种防御措施，因为当你制造困难时，你不需要去做——因为首先必须解决问题，然后你才能去做。



如果我说臣服，你会问怎么臣服。除非我回答你的“怎么做”，否则你怎么能臣服？如果我给你一个技巧，你的大脑会立即产生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使用这种技巧？Swabhav在那里，道在那里，上帝在你里面，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努力，这样努力呢？”除非得到答复，否则没有必要采取任何行动。



记住，你可以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永远持续下去。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打破它，然后从中走出来。要果断，因为只有做出决定，你的人性才会诞生。只有下定决心，你才能成为人。要果断。如果你能臣服，就臣服。如果你不能臣服，那么就不要制造哲学问题；然后使用一些技巧。



在这两种情况下，臣服都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现在可以臣服，那没关系。如果你不能臣服，那么就通过技巧——这是需要训练的。它是因为你而需要的，不是因为Swabhav，也不是因为道。道不需要训练。因为你才需要。这些技巧会毁灭你。你将通过这些技巧死去，而最内在的本性也将进化。



你必须彻底瓦解。如果你能一跳就把它击碎——臣服。如果你做不到，那就用零碎的技巧来解决它。








但要记住一件事：你的思想会制造一些诡计性质的问题——推迟决定的诡计。如果思想没有安定下来，你就不会感到内疚。你觉得，‘我能做什么？除非某些东西是绝对的、清晰的、透明的，否则我能做什么？”你的思想可以在你周围制造云，你的思想永远不会允许你透明——除非你决定。决策的阴云消失了。思想是非常外交的，思想是政治性的，它继续在你身上玩弄政治。这很狡猾。



我听说，有一次穆拉·纳斯鲁丁来看望他的儿子和儿媳。他来了三天，但后来又呆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呆了一个月。然后，这对年轻夫妇开始担心——如何摆脱老人？于是他们讨论了如何摆脱他，并想出了一个计划。



丈夫说：“今晚你准备汤，我会说里面的盐太多了，不能吃，不能吃。你必须说里面没有足够的盐。我们会争论，我们会开始争吵，然后我会问我父亲他的意见，他说了什么。如果他同意我的意见，你就会生气，让他走开。



如果他同意你的意见，我会生气的，我会告诉他马上离开。”汤准备好了，按照计划，他们开始争吵。然后高潮来了。他们正处于互相攻击的边缘，纳斯鲁丁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然后儿子转向他说：“爸，你说什么？盐是不是太多了？”于是纳斯鲁丁用勺子蘸了蘸汤，尝了尝，想了想味道，然后说：“这非常适合我。”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整个计划是徒劳的。



你的大脑一直以这种方式工作。它永远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因为当你偏袒一方时，行动就必须在那里。它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它将继续争论。它永远不会决定任何事情；它将永远处于在中间。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争论，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决定。你可以无休止地争论；没有尽头，只有决定才会给你行动，只有行动才会转化。



如果你真的对你内在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感兴趣，那就决定——不要再拖延了。不要太有哲理；这很危险。对于求道者来说，这是危险的。



对于一个并不真正求道而只是消磨时间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很好的比赛。



哲学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如果你负担得起的话。但我看不出有人负担得起，因为它在浪费时间。



所以要果断。如果你能臣服，那就臣服。如果你做不到，那就练习一些技巧，因为只有通过技巧，你才会达到臣服的地步。



问题2在自然过程中，经过数百万年和很多世，一个人会被照亮。但我们可能已经经历了数百万年和很多世，但还没有开悟。为什么？



你不能问为什么。只有当你正在做某事时，你才能问为什么。如果自然在做一些你无法问为什么的事情；这取决于大自然。大自然不负责任；它不会回答你。它完全沉默了。对大自然来说，数百万世毫无意义；对于大自然来说，这可能只是几秒钟。对你来说，数百万世生命和岁月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对大自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大自然并不担心，大自然对你也不特别感兴趣。



大自然在继续运作——总有一天它会发生，但你不能问为什么，因为大自然是沉默的。



如果你担心为什么它还没有发生，那么你必须做点什么。如果担心已经进入你的身体，那么你必须做点什么。只有你的行为才能帮助你达到一个可以开悟的地步。大自然的方式是非常耐心、缓慢的。



没有匆忙，因为对于大自然来说，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它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但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变得有意识了，他开始问了。



一棵树从来不会问——即使是佛祖开悟的菩提树。树永远不会问：“为什么我没有开悟？”因为我也和你一样存在了数百万年，乔达摩。为什么？”树永远不会问。这棵树非常自然。提问使人不自然。不自然的东西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你已经开始质疑为什么——为什么它还没有发生。









问题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引导你进入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你可以开始锻炼自己。人不能把它留给自然，因为人已经有了意识。你现在不能把它留给大自然。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创造了宗教。任何动物都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必要：他们没有要求，也不着急。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从容不迫的——移动得如此缓慢，仿佛根本没有移动；不断重复相同的图案，无限重复相同的循环。



人类已经有了意识。人已经意识到了时间，当你意识到时间的那一刻，你就被赶出了永恒。那你就急了。因此，随着人的意识越来越进化，他越来越匆忙，他变得越来越有时间意识。在原始社会：他们没有时间意识。一个社会越文明，时间意识就越强。



原始社会更接近自然：它从容不迫，行动缓慢。就像大自然在移动一样。你变得越文明，你就越能意识到时间。其实，时间可以成为标准：一个社会有多文明，可以通过它的时间意识来判断。然后你很匆忙，然后你不能等待，然后你就不能把它留给大自然。



你必须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可以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过程可以更快地完成。它甚至可以在一瞬间完成。数百万年来没有做过的，没能做的，你可以在一瞬间做到。在那一刻，你可以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数百万年和数百万世同时旅行。



这是可能的——因为你可能很担心。你的担忧是一种症状，表明你没有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现实——这就是担忧，这就是人类的困境。你可以做，但你没有做——这会产生内心的担忧和痛苦。当你做不到的时候，问题永远不会出现，也不用担心。这种担忧表明，现在你有可能跳跃——许多不必要的世你可以绕过——而你不是经过。你已经变得有意识了，你已经超越了自然。



意识是一种新现象。你已经超越了自然，现在你可以有意识地进化了。



有意识的进化是一场革命。你可以做点什么。你不仅仅是受害者，也不仅仅是木偶。你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是可能的，而你什么都不做，这会产生内心的焦虑。你越是意识到这是可能的，你就越会感到焦虑。



一个佛很担心；你不那么担心。佛祖非常担心，在深深的痛苦中。除非他做到了，否则他将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完全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可能的，就在眼前，就在拐角处，他觉得，“我仍然错过了它。如果我只是伸出我的手，它就会发生——我的手瘫痪了。”。只要迈出一步，我就会离开——我不能迈出那一步。我害怕跳下去。”当你在球门附近，你能感觉到，你能看到，但你仍然错过了，那么你会感到痛苦。当你离得很远，你感觉不到，看不到，你甚至没有意识到有目标，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命运，那么就没有焦虑。



动物们并不痛苦。他们看起来很快乐——比人更快乐。原因是什么？



树甚至比动物更快乐。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就在眼前。他们幸福地没有意识到。没有焦虑。



它们顺其自然。人变得焦虑，人越伟大，焦虑就越多。



如果你只是简单地活着，你就是在过着动物的生活。当你意识到某些事情是可能的时候，宗教的痛苦就会产生——种子就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必须做点什么，种子就会发芽。花儿离我不远，我可以收割这种作物”——但仍然什么也没发生。感觉到一种非常无力的状态。






这是佛陀成佛前的状况。他正处于自杀的边缘。你必须通过它。你不能把它留给大自然；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你可以做到。而且目标并不遥远。



所以，如果你感到焦虑，不要沮丧。如果你内心感到非常紧张的痛苦，一种痛苦，痛苦，不要为此感到沮丧——这是一个好兆头。这表明你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可能的，现在你永远不会感到放松，除非它变成现实。



人不能把它留给自然，因为人已经有了意识。他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有意识的，但这改变了一切。除非你的整个存在变得有意识，否则你无法再次知道动物或树木的简单快乐。现在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变得越来越警觉，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有意识。



你不能倒退。没有返回的过程；没有人能回去。你可以留在原地忍受痛苦，也可以继续前进，超越痛苦。你就是不能回去。



完全无意识是幸福的，完全觉知也是幸福——而你正处于两者之间。你的一部分已经变得有意识，而你的主要部分仍然是无意识的。你们有分歧。你已经变成了两个，你不是一体。整合丢失。动物是一体的，然后圣人是一体的。人被分裂了：一部分仍然是动物，一部分变成了圣人。这是一场斗争，一场冲突，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无法全然。



所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欺骗自己——那就是再次变得完全无意识。你可以吸毒，你可以喝酒，你可以吸毒——你回到了动物世界。你给已经有意识的部分下药；你变得完全失去意识。但这只是暂时的欺骗；你会再次出现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将会丧失，你的意识将会重新变得有意识。



你用酒精、毒品或其他东西强行压抑的部分会再次出现，然后你会感到更痛苦，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进行比较了。你会感到更痛苦。



你可以继续给自己下药。有很多方法——不仅仅是化学方法。



有宗教方法。你可以使用japa，一种咒语：你可以吟唱它，创造出令人陶醉的效果。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让你再次失去意识，但这将是暂时的，你必须站出来——你会带着更深的痛苦走出来，因为那样你就可以进行比较了。如果在无意识中这是可能的，那么在全意识中又有什么可能呢？你会变得更饿，你会感到更饿。



记住一件事：完全就是幸福。如果你完全无意识，那也是幸福，但你没有觉知。动物是快乐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快乐。所以这是徒劳的。这就像当你睡着的时候你很开心，当你醒着的时候你不开心。完全就是幸福。



你也可以完全在意识中。然后就会有幸福，你会完全意识到它。这是可能的，通过苦行，通过方法，通过练习提高你意识的技巧。你不是因为你没有为它做任何事情而开悟的，但你已经意识到你没有开悟。这是天性使然；数百万年来，大自然让你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身体而言，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人类已经停止成长的事实。我们有数百万年前的骨骼，但没有明显的变化；它们和我们的骨骼很相似。



因此，数百万年来，身体没有成长，它一直保持不变。












即使是大脑也没有成长；它一直保持不变。就身体而言，进化已经做了任何本可以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现在对自己的成长负责。而且这种增长不会是物质上的；成长将是精神上的。



佛的骨架和你的骨架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你和佛是完全不同的。进化是横向的；方法、技巧、宗教，它们是垂直的。你的身体已经停止了：它已经到了一个点，一个ω点。现在它没有进一步的增长。从横向来看，进化已经停止；现在一个垂直的进化开始了。现在，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必须垂直跳跃。这种垂直进化将是意识的进化，而不是身体的进化。你要对此负责。



你不能问大自然为什么，但大自然可以问你为什么还没有开悟，因为一切都是现在提供的。你的身体拥有所有需要的东西；你有一个佛。佛发生在你身上所需要的一切，你都有。只有一个新的安排，一个所有元素的新的合成，佛才会发生在你身上。大自然可以问你为什么还没有开悟，因为大自然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



大自然问你不会无关紧要，但你问大自然是荒谬的。



你不能被允许提问。现在你意识到了，你可以做点什么。所有元素都交给了你。氢在那里，氧在那里，电在那里；你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和实验，水就会出现。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与你同在，但它是分散的。你必须把它结合起来，综合起来，你必须使它和谐起来，然后火焰就会突然升起，成为启蒙。所有这些技巧都是为了这个。你什么都有；只需要一个诀窍，做点什么，这样开悟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问题3你说，通过获得完全的意识和完全的自由，可以避免数百万世和数百万年的自然进化，难道不应该争辩说，业及其因果的自然力量不应该受到任何短路的干扰，还是说，这也是将这种可能性带到不断发展的世界、不断发展的灵魂的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的神性的方式？



任何事情都可以争论，但争论没有结果。你可以争论，但这种争论对你有什么帮助？你可以争辩说，因果报应的自然过程不应该被干涉——那么就不要干涉。但是，在你的痛苦中要快乐——而你不是。你想干涉。如果你能依靠自然过程，那就太棒了——但不要抱怨。



不要问：“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果报应的自然过程。你在受苦吗？——你因为因果报应的自然过程而受苦，否则是不可能的；不要干涉。



这就是命运学说，基斯马特学说——相信命运的学说。然后你什么都不做：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在发生，你必须接受它。



然后它也变成了臣服，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但需要全然的接受性。真的没有必要干涉，但你能处于这样一种不干涉的状态吗？你总是干扰一切。你不能把它留给大自然。如果你能离开它，那么就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一切都会发生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不能离开它，那就干涉它。你可以干预，但这个过程必须被理解。



实际上，冥想并没有干扰因果报应的过程；相反，它是在跳出来。确切地说，它并没有干扰；它正在跳出恶性循环。这个循环将继续下去，这个过程将自行结束。



你无法结束它，但你可以摆脱它，一旦你摆脱了它，它就会变得虚幻。



例如，拉曼死于癌症。他的门徒试图说服他去接受治疗。他说：“好的。如果你喜欢它，如果它能让你快乐，那就请治疗我。但就我而言，这还可以”医生们很惊讶，因为他的身体很痛苦，很痛苦，但他的眼睛没有任何疼痛。他的身体很痛苦，但他没有痛苦。



身体是因果报应的一部分，是因果的机械循环的一部分。但意识可以超越它，它可以超越它。他只是一个见证者。他看到身体正在受苦，身体快要死了，但他是一个观照者。



他没有干涉，一点也不干涉。他只是在观照发生的一切，但他没有陷入恶性循环，他没有认同，当时他不在其中。







冥想不是一种干扰。其实，没有冥想，你每时每刻都在干扰。冥想让你超越自我；你成了山上的守望者。在山谷深处，事情还在继续，但它们不属于你。你只是个旁观者。就好像它们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发生在梦中，或者在屏幕上的电影中。你没有干涉。你只是不在戏剧本身——你已经出来了。现在你已经不是一个演员了，你变成了一个旁观者。这是唯一的变化。



当你只是一个观照者时，身体会立即完成任何事情，必须完成。如果你有很多痛苦的业力，而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观照者，你就不会再重生了，那么你的身体将不得不在这一世中承受许多世中的所有痛苦。



因此，很多时候，一个开悟的人不得不忍受许多身体疾病，因为现在没有来生。这将是最后一个身体，所以所有的业力和整个过程都必须完成。



因此，如果我们用东方的眼光来看待耶稣的生命，那么钉十字架就是另一种现象。对西方人来说，没有下一次生命，没有重生，没有转世，所以他们对受难没有真正深入的分析。他们有一个神话，耶稣为我们受苦，他的苦难是我们的救赎。但这是荒谬的；这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耶稣的苦难已经成为你的救赎，那么为什么人类仍然在受苦呢？它遭受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人类还没有进入上帝的国。如果他为我们受苦，如果他被钉十字架是对我们的罪行和罪恶的忏悔，那么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因为罪行还在继续，罪恶还在继续，痛苦还在继续。然后他的痛苦是徒劳的，然后钉十字架也没有成功。



基督教只是一个神话。但东方对人类生命的分析却有着不同的态度。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他所有的痛苦通过他自己的因果报应积累起来的。



这是他的最后一世，他不会再进入身体，所以整个痛苦必须结晶，集中在一个点上。



这一点就成了十字架。



他没有为别人受苦——没有人能为别人受苦。他为自己受苦，为他过去的因果报应受苦。没有人能让你自由，因为你被业力束缚，那么耶稣如何让你自由呢？他可以让自己成为奴隶，他可以让他自己成为自由人，他可以解放自己。通过钉十字架，他自己因果报应的叙述结束了。他完了，链子也断了。因果关系——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个身体不会再生了；他不会再进入另一个子宫。如果他不是一个开悟的人，那么他将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很多辈子。而现在它集中在一个点上，在一世里。



你不能干涉，如果你干涉，你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痛苦。不要干涉业力，但要超越，成为它们的见证人。把它们当作梦，而不是真实的；看着他们，无动于衷。不要卷入其中。你的身体很痛苦——看看这些痛苦。你的身体是快乐的——看看快乐。不要认同——这就是冥想的全部意义。



不要找不在场证明，不要找借口。不要说这是可以争辩的。你可以争论任何事情，你可以自由，但请记住，你的争论可能是自杀。你可以反对自己，你可以制造一个对你没有帮助的论点，它不会改变你，相反，它会成为一个障碍。



我们继续争论。



就在今天，一个女孩来接我。她问我：“告诉我，真的有上帝吗？”她准备争辩说没有上帝。我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她很紧张，充满了争论；她想为这一点争论不休。在内心深处，她真的希望没有上帝，因为如果有上帝，你就有麻烦了。如果有上帝，那么你就不能保持现状；然后一个挑战来了。上帝是一个挑战。这意味着你不能满足于自己；比你高的东西是可能的。一种更高的状态，一种绝对的意识状态是可能的。这就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她准备争辩，她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上帝。”我告诉她：“如果没有上帝，你怎么能不相信他呢？”上帝是无关紧要的。




你的相信和你的怀疑，你支持和反对的论点都与你有关；与上帝无关。你为什么担心？如果没有上帝，你为什么要旅行这么久，为什么要来找我争论一些不存在的事情？



忘记并原谅他。回家吧，不要浪费时间。如果他不存在，那你为什么担心？为什么要努力证明他不存在？这种努力表明了你的某些方面。你很害怕。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这就是一个挑战。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你可以保持你的本来面目；生命没有挑战

一个害怕挑战、风险、危险、害怕改变自己、害怕变异的人，总是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否认是他的想法；否认表明了一些关于他的东西，而不是关于上帝。



我告诉她，上帝不是一个可以证明或反驳的东西。上帝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或反对的对象。上帝是你内在的一种可能性。它不是没有的东西；是你内在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你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他就会变成现实。如果你不走到那一步，他就是不真实的。如果你反对他，那么旅行就没有意义；你保持不变。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你争辩说上帝不存在，正因为如此，你永远不会走向他——因为这是一次内在的旅行。你从不旅行，因为你怎么能去不存在的地方呢？所以你还是原来的样子。当你保持不变时，你就永远不会遇到上帝。你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感觉，任何振动。那你就更清楚地知道他不存在。事实证明得越多，你离得越远，你跌得越多，差距就越大。



所以这不是上帝在不在的问题，我告诉她。这是一个你是否想成长的问题。如果你成长，你的成长将是会面，你的成长将是交流，你的成长将是相遇。



我给她讲了一则轶事。



一个刮风的早晨，正当春天即将结束时，一只蜗牛开始在樱桃树上向上移动。就在附近橡树上的一些麻雀开始大笑，因为现在不是季节，树上也没有樱桃，而这只可怜的蜗牛正竭尽全力爬到顶端。他们嘲笑他。



然后，一只麻雀飞了下来，走近蜗牛说：“亲爱的，你要去哪里？”？树上还没有樱桃。”但是蜗牛从来没有停过；她继续她的上行之旅。蜗牛边爬边说：“但当我到达时，它们就会在那里。”。当我到达那里时，他们会在那里。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顶峰，到那时樱桃就会出现。”上帝不在，但当你到达时，他会在那里。它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存在。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你自己的成长。当你达到完全有意识的地步时，上帝就在。但不要争论。与其把精力浪费在争论上，不如把精力用在改变自己上。



而且能量并不多。如果你把精力转移到辩论上，你就能成为辩论的天才。但你在浪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同样的能量也可以变成冥想。你可以成为一名逻辑学家：你可以提出非常合乎逻辑的论点，你可以找到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或反驳，但你会保持不变。



你的论点不会改变你。



记住一件事：任何改变都是好的。任何能给你成长、扩展、提高意识的东西都是好的。任何让你静止的东西和任何保护你现状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是致命的，有自杀倾向。



问题4有时我感到无所作为，非常被动，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意识可能会减弱。事实上，我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事物脱节。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虚假的被动，因为我认为“做”应该是提高意识的代名词。你能定义一下这种状态吗？






通常情况下，我们处于狂热状态——活跃但狂热。如果你变得被动，狂热就会消失。如果你变得被动、不做事，如果你放松自己，活动就会减少，狂热也会减少，狂热带来的强度也不会出现。你会觉得有点迟钝，你会觉得你的意识在下降。它没有减少；只有狂热的光芒在减弱。



而且它是好的，所以不要害怕它，也不要认为这种被动是不真实的。这是由你的大脑说的，它需要并想要狂热的活动和狂热带来的光芒。狂热不是意识，但在狂热时你会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意识，警觉。这是病态的；不要渴望它。让它过去，陷入被动。



一开始，你的意识似乎在减少而不是增加。



让它减少，因为任何被动的减少都是狂热的，这就是它减少的原因。让它减少。总有一天你会获得平衡。在这个平衡点上，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这是一个健康的点；现在狂热了。



在这个平衡点上，无论你有什么意识，那都是真实的，那不是狂热的。



如果你能等待那一刻的到来。。。。这很难，因为一开始你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你要死了；你的活动，你的警觉性，一切都消失了——你正在放松到死亡。它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你对生命的任何了解都是狂热的。这不是真正的生命，只是狂热，只是紧张状态，只是过度活动状态。所以一开始。。。。你只知道一种状态——这种狂热状态。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比较呢？



当你变得被动、放松时，你会觉得有些东西丢失了。允许丢失。保持被动。当你处于没有狂热的状态时，平衡点很快就会到来。你将只是你自己——不是被别人推到活动中，也不是被别人拉到活动中。现在，活动将开始发生在你身上，但它将是自发的，它将是自然的。



你会做一些事情，但你不会被拉和推。



以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知道这种活动是否不是强迫你的，是否狂热？这就是重点：如果活动是自发的，你就不会感到任何紧张，也不会感到任何负担。你会享受它。活动本身也将成为一个终点；没有尽头。这将不是到达其他地方的手段；这将只是你自身能量的溢出。这种溢出将在此时此地；这不会是为了将来的某件事。你会喜欢的。



无论是什么——在花园里挖个洞，修剪树木，或者只是坐着，或者走路，或者吃饭——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绝对的，完全的行动。在它之后，你将不会被分层；相反，你会感到神清气爽。狂热的活动使你疲惫不堪；它生病了。一种自然的活动滋养着你；之后你会觉得更有活力，更有活力。之后你会感觉更有活力。它会给你更多的生命。但在一开始，当你开始变得被动，陷入无所事事时，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在失去意识。不，你没有失去意识。你只是失去了一种狂热的精神状态，一种狂热类型的警觉。你会陷入被动，一种自然的意识就会发生。



这就是狂热的警觉性和自然意识之间的区别；这就是区别：在狂热的警觉性中有一种专注；它排除了一切。



你可以专注于一件事。你在听我说话。如果这是一种狂热的警觉，那么你听我说话，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他任何事情。但如果这是一种被动的意识，不是狂热，而是平衡、自然的，那么如果有车经过，你也会听到那辆车的声音。你只是意识到了。你知道一切；关于你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汽车经过，你可以听到噪音，但这不是干扰。



如果你全神贯注，听到汽车的声音，你就会错过听我说话的机会；这将是一场骚乱，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如何完全、简单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你只知道一种方法：如何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对一件事保持警惕。如果你转向其他事情，那么你就失去了与第一件事的联系。如果你在狂热的头脑中听我说话，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打扰你。



因为你的警觉性去了那里，那么你就和我隔绝了；它不是完全的。一种自然的、被动的意识是完全的；没有什么能扰乱它。它不是专注，而是冥想。



注意力总是狂热的，因为你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能量本身向各个方向流动。如果没有移动的方向；它只是喜欢到处流动。我们之所以制造冲突，是因为我们说，‘这很好听；或 这太糟糕了’

如果你在祈祷，孩子开始大笑，这是一种干扰——因为你无法想象一种简单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祈祷继续，孩子继续大笑，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它们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试试这个：全然警觉，全然清醒。不要集中注意力。每一次专注都很累，你会感到疲惫，因为你在不自然地强迫能量。简单的意识是包容所有的。当你被动不做事的时候，一切都会发生在你周围。



没有什么能打扰你，也没有什么能绕过你。一切都发生了，你知道，你观照。



噪音来了：它发生在你身上，在你体内移动，然后它过去了，你保持原样。就像在一个空房间里一样：如果这里没有人，交通就会继续通过，噪音就会进入这个房间，然后它就会通过，房间就会不受影响，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被动意识中，你不会受到影响。一切都在发生；只是从你身边走过，但从来没有碰过你。你没有被捕获。在狂热的专注中，一切都会影响你，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点。在东方心理学中，我们有一个词，SANSKAR——条件反射。如果你专注于某件事，你会受到限制，你会得到一个sanskar，你会对某件事印象深刻。如果你只是有意识——被动地有意识，没有集中注意力，没有集中精力，只是在那里——没有什么能制约你。



然后你就不会积累任何sanskar，也不会积累任何印象。你继续保持童贞，纯洁，不受伤害；没有什么能影响你。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动地意识到，他会穿过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穿过他。



一位名叫睦州的禅宗僧侣曾经说过：“去过小溪吧，但不要让水碰到你。”在他的修道院附近的小溪上没有桥。



许多人会尝试，但当他们穿过时，水当然会碰到他们。有一天，一个和尚来了，他说：‘你给我们解谜。我们试图穿过那条小溪；没有桥。如果有一座桥，我们当然可以穿过小溪，水不会碰到我们。但我们必须穿过小溪——水会碰到我们。”睦州就说：“我来，我过去，你们观看。”睦州越过。当然，水碰到了他的脚，他们说：“看，水碰到你了！”睦州说：“据我所知，它没有触动我。我只是一个观照者。”。水碰到了我的脚，但没有碰到我。我只是亲眼目睹。”带着被动的警觉，带着见证，你穿越了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但这个世界不会碰到你。



结束




=======================================================




第五十九章：山上观


经文：

86. SUPPOSE YOU CONTEMPLATE SOMETHING BEYOND PERCEPTION, BEYOND GRASPING, BEYOND NOT BEING. – YOU.
86.假設你沉思某個超出知覺的事物，超出掌握，也超出了不存在──你。

87. I AM EXISTING. THIS IS MINE. THIS IS THIS. OH BELOVED, EVEN IN SUCH KNOW ILLIMITABLY.
87.我存在著。這是我的。這就是這個。喔，摯愛，即便在此之中也能無限地了悟。


人是两方面的——动物和神。动物属于他的过去，神圣属于他的未来，这就造成了困难。过去已经过去，不再存在；只是它的影子挥之不去。未来仍然是未来，它还没有到来；这只是一个梦想，只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人——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梦想。他两者都不是，而且两者都是。



过去是他——他是动物。未来也是他——他可以是神圣。他并不是两者都是，因为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未来还没有。



人是作为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张力而存在的：过去的和可能的。这造成了一种冲突，一种不断的实现和成为某种东西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不存在。



人只是从动物到神圣之间的一步，这一步不在任何地方。它曾经在某个地方，将来也会在某个位置，但现在它不在任何地方，只是悬在空中。



因此，无论人在做什么——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对此感到满意，也不会满足，因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在他身上相遇。



如果动物满足了，那么神性就不满足了。如果神性满足了，那么动物就是不满的。一部分总是心怀不满。



如果你转向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你满足了你存在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满足中，不满立即产生，因为相反的部分，你的未来，恰恰与之相反。动物性的满足就是你未来可能性的不满。如果你满足了你神圣的可能性，动物就会反抗；感觉很疼。你内心会产生一种明显的不满。你不可能同时满足两者，而满足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不满意。



我记得一则轶事。一位跑车爱好者来到了珍珠门，圣彼得欢迎他。他开着他的捷豹来了，他问圣彼得的第一句话是：“天堂里有美丽的高速公路吗？”圣彼得说：“是的，他们有最美丽的高速公路，但有一个困难——在天堂里，他们不允许汽车通行。”跑车爱好者说：“那就不适合我了。那么请安排我去另一个地方。”。我想下地狱。我不能离开我的捷豹。”就这样安排了。他又到了地狱，来到了门口，撒旦欢迎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他。他说：“你和我一样；我也是捷豹的爱好者。”跑车爱好者说：“好吧，给我你们高速公路的地图。”

撒旦变得悲伤起来。他说：“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公路，真是糟透了！”这就是人的处境。人是两面派，一分为二。如果你满足了一件事，那么另一部分就会感到沮丧。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另一部分是不满意的。总是缺少一些东西。你不能同时满足这两者，因为它们是截然相反的。



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不可能的事情，试图做到这一点——在某个地方达成妥协，让天堂和地狱都能相遇；因此，身体和灵魂，下层和上层，过去和未来，可以在某个地方相遇并达成妥协。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世了。它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整个努力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这些技巧与在你的内心创造妥协无关。这些技巧是为了给你一种超越。这些技巧不是为了满足神对动物的攻击。这是不可能的。这将在你的内心制造更多的混乱，更多的暴力，更多的斗争。这些技巧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动物对抗神。这些技巧只是为了超越二元性。它们既不适合动物，也不适合神。



记住，这是其他宗教和Tantra之间的基本区别。Tantra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宗教基本上意味着：为了神圣而反对动物——所以每一种宗教都是冲突的一部分。



Tantra不是一种斗争技巧，它是一种超越技巧。这不是为了与动物战斗，也不是为了神圣。它反对一切二元性。这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它只是在你体内创造第三种力量，一个你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的第三个存在中心。对于Tantra来说，第三点是不二元论ADWAITA，第三个点是非二元的。



Tantra说，你不能通过二元性来达到那个。你不能通过在二元性的斗争中选择一件事来达到非二元性。选择不会把你引向那个；只是一个无选择的见证。










这是Tantra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Tantra从未真正被正确理解。它遭受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误解，因为当Tantra说它不反对动物性时，你就会开始觉得Tantra是支持动物性的。当Tantra说它不是为了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认为Tantra是在反对神。



其实，Tantra是一个无选择的见证。不要和动物性在一起，不要和神性在一起，也不要制造冲突。回去吧，离开吧，在你和这种二元性之间制造一个缺口，成为第三种力量，一种观照，从那里你可以看到动物性和神性。



我告诉过你，动物是过去，神圣是未来，过去和未来是对立的。



Tantra在当下。这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在此时此刻，不要属于过去，也不要渴望未来。不要渴望未来，也不要被过去所束缚。不要让过去成为宿醉，也不要对未来做出任何预测。此时此地，忠于当下，你就会超越。那么你既不是动物性也不是神性。



对Tantra来说，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上帝。在这样的时刻，过去是不相关的，未来不是创造出来的，你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技巧不是宗教性的，因为宗教总是与动物性对立的。宗教造成冲突。所以，如果你真的信奉宗教，你就会变得精神分裂。所有宗教文明都是分裂的文明。他们制造了神经病，因为他们制造了内在的冲突。他们把你一分为二，你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敌人。然后你的全部能量都被消耗掉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Tantra是不信教的，因为Tantra不相信任何冲突，任何暴力。Tantra说不要和自己打架。请注意。不要对自己有攻击性和暴力。做一个旁观者，一个观照者。在见证的那一刻，你两者都不是；两张脸都消失了。在见证的那一刻，你不是人。你只是在。



你的存在没有任何标签。你的存在没有任何名字。你的存在没有任何类别。你不是一个特别的人——一个简单的无我，一个纯粹的存在。



这些技巧是为纯粹的存在。



现在我将讨论技巧。



第一个技巧：假設你沉思某個超出知覺的事物，超出掌握，也超出不存在──你。



假设你思考的东西超出了感知——看不见的，看不到的。但是你能想象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吗？想象力总是能看得见的。你怎么能想象一些东西，你怎么能假设一些无法感知的东西？



你所能想象的都是你所能感知的。你甚至不能做一些不能被看到和感知的梦。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梦都是现实的影子。即使你的想象也不是纯粹的想象，因为无论你能想象什么，你都知道。您可以创建新的组合，但组合中的所有元素都是已知的和可感知的。



你可以想象一座金山像云一样在天空中飞翔。你从来没有感知到这样的东西，但你感知过云，感知过山，感知过黄金。这三个要素可以结合起来。想象力不是原创的；它总是你所感知的东西的组合。





这项技巧说：假设你的竞争超出了预期这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为什么它值得做，因为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并不是说你会变得有感知能力——如果你试图感知一些无法感知的东西，那么所有的感知都会丧失。在努力的过程中，如果你试图看到一些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你所见过的一切都会消失。



如果你坚持努力，许多图像会出现在你面前——你必须丢弃它们，因为你知道你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是可以感知的。你可能没有看到它的真实情况，但即使你能想象，它也能被感知。丢弃它。继续丢弃。这项技巧说，对于那些无法感知的东西，要坚持下去。



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继续丢弃，这将是一项艰巨的努力，因为许多图像会冒出来。你的头脑将提供许多图像，许多梦想；将会有许多概念，许多象征。你的大脑现在会创造组合，但继续丢弃，除非发生了无法感知的事情。那是什么？



如果你继续丢弃，你作为一个物体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只有心灵的屏幕才会在那里，没有图像，没有符号，没有梦想，没有画面。



在那一刻，变态发生了。



当屏幕上没有任何图像时，你就会意识到自己。你会意识到感知者。当没有什么可感知的时候，整个注意力就会改变。整个意识反射回来。当你没有什么可看的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你开始看到自己。



这段经文说：假设你超越了知觉，超越了感恩，超越了不存在——你。



然后你碰巧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将第一次意识到那个一直在感知、一直在把握、一直在知道的人。但这个主题总是隐藏在物体中。你知道某些事情，但你永远不认识知道的人。知者迷失在知识中。



我看到了你，然后我看到了别人，这队伍还在继续。从出生到死亡，我会看到这个，那个，那个，我会继续看到。先见，就是那个看见游行队伍的人，被遗忘了；它迷失在人群中。人群是物体，主体是迷失的。



这段经文说，如果你试图超越感知，超越你无法用思想抓住的抓取，超越不存在。。。思想会立刻说，如果有什么东西看不见，也抓不住，那就不存在。思想会立即做出反应，如果某件事是看不见的、感知不到的、无法掌握的，那么它就不在。



思想会说它不存在。不要成为思想的牺牲品。



这段经文说：。。。超越感知，超越把握，超越不存在。思想会说这什么都不是，这不可能存在，这不是存在。经文上说，不要相信它。有一种存在于不存在之外的东西，它存在着，不能被感知，也不能被抓住：那就是你。你不能感知自己，你能吗？你能想象在什么情况下你能遇到自己，你能了解自己吗？你可以继续使用“自我认识”这个词，这绝对是荒谬的，因为你无法了解自己。自己永远是知者。它不能简化为已知的，也不能简化为对象。



例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认识自我，那么你认识的自我将不是你的自我，而认识自我的人将是自我。你将永远是知者；你不能成为被知者。你不能把自己摆在你面前；你总会后退。你所知道的不可能是你自己——这意味着你不可能知道它。你不可能像了解其他事情一样了解它。



我不能像看你那样看自己。谁能看到？因为每一种知识、看到、感知的关系都表明，至少有两者：被知的和知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知之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一者。



在那里，知者和被知者是一体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是一体的。您无法将自己转换为对象。



所以“自知之明”这个词是错误的，但它意味着什么，它说的是真实的。你可以从一个非常不同的意义上了解自己，从一个完全不同于你如何了解其他事情的意义上。当什么都不知道，当所有的对象都消失了，当所有可以感知和把握的东西都不复存在，当你抛弃了所有，你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这种意识不是二元的：没有对象也没有主体。这只是主观性。






这种意识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认知。这种意识给你一个不同的存在维度。你没有一分为二。你意识到了自己。你没有感知，你无法抓住它，但它是存在的——最存在的。



试着这样想。我们有能量：这种能量继续移动到物体上。能量不可能是静止的。记住它是终极定律之一：能量不能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否则就不可能。动力是它的本质——能量运动。当我看到你时，我的能量就会向你移动。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我的能量转移到你身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一个圆圈形成了。



如果我的能量转移到你身上，再也不回来，我就不认识你了。



需要一个循环：能量必须离开，然后回到我身边。随着它的回来，它把你带到我身边。我了解你。知识意味着能量绕了一圈。它已经从主体移动到对象，然后又移动到原始来源。如果我继续这样生活——与对象形成循环——我永远不会了解自己，因为我的能量充满了别人的能量。它带来了这些图像，把这些图像传递给我。这就是你收集知识的方式。



这种技巧可以让对象从那里消失。让你的能量在真空中，在虚空中运动。它从你身上离开，但没有任何物体可以被它抓住，也没有任何物体被它感知。它通过虚空移动并回到你身边；没有对象。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知识。它是空的，纯净的。它什么也没带来。它只带来它自己——什么也没有进入；它保持纯净。



这就是冥想的整个过程。你静静地坐着，你的能量在移动。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污染它，让它可以与之纠缠，对之印象深刻，成为一体。然后你把它带回你自己。没有物体，没有思想，没有图像。能量运动，运动是纯净的，然后它回到你身上。当它离开你时，它去了又回来；它什么都不带。



一辆空车，它向你驶来，撞上了你。它没有携带任何知识；它只是自己来的。在纯粹能量的渗透中，你会意识到自己。



如果你的能量带来了什么，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什么。



你看着一朵花。能量把花带给你——花的形象，花的气味，花的颜色。能量正在把花带给你。



它在向你介绍这朵花。然后你就认识了这朵花。能量被花朵所覆盖。你永远不会熟悉能量，那就是你自己的纯粹能量。你正在移动到对象，然后回到源头。



如果没有什么能影响它，如果它是无条件的，如果它来了就来了，如果它带来了自己，没有其他东西，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这是一个纯粹的能量循环——能量不是转移到其他东西上，而是在你体内，在你体内形成一个循环。



然后就没有对象了，只有你在自己的内在活动。这场运动变成了自知之明。基本上，所有的冥想技巧，所有的，都是这个的不同的变体。



假设你在思考一些超越感知、超越把握、超越不存在的东西——你。



如果这能发生，那么你将第一次意识到你自己，你的存在——主体性。



知识分为两种：客体知识和主体知识。



已知的知识、可知的知识和知者的知识。一个人可以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事情，他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但如果他不知道知者，他就是无知的。他可能知识渊博，但并不明智。他可能收集了很多信息，很多知识，但使一个人成为知者的基本因素是缺乏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奥义书中有一个故事。斯维塔克图Svetaketu，一个小男孩，从他的师傅那里回到了他的家。他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而且考得很好。师傅所能给他的一切，他都收集起来了。他变得非常自负。




当他到达父亲家时，父亲问斯维塔克图的第一件事是：“你似乎充满知识，你的知识让你变得非常自大——你走路的方式，你进屋的方式。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知道谁知道这一切吗？你知道通过知道什么来知道吗？你认识自己吗？”斯维塔克图说：“但学校里没有这门课，老师也从来没有讨论过。我知道所有能知道的。你问我任何问题，我都会回答你。但是你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它从未被讨论过。”。父亲说：“那你就回去吧，除非你知道什么在知道，什么在不知道，否则就不要回来。”。



首先要了解自己。”斯维塔克图回去了。他问师傅：“我父亲说我不能回家，我不能在那里受到欢迎，因为他说在我们家我们是婆罗门不仅是因为出生。我们要是知者，知道梵，婆罗门不仅要通过出生，还要通过真正的真实知识。所以他说：“除非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婆罗门，不是通过出生，而是通过了解梵，通过了解终极，否则不要进入房子。你配不上我们。”所以现在教我吧。”老师说：“能教的都教给你了。这是无法传授的。所以你做了一件事：你只是可以接受它。它不能直接教授。你只是能接受；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你带着道场里所有的奶牛…”道场有许多奶牛；他们说是四百“你把所有的奶牛都带到森林里。和奶牛呆在一起：停止思考，停止言语，成为一头牛。和奶牛呆在一起，爱它们，像奶牛一样沉默。当牛变成一千头的时候，回来吧。”于是斯维塔克图带着四百头牛去了森林。思考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可以说话。渐渐地，他的思想变得像头牛一样。



他静静地坐在树下，等了很多年，因为只有当奶牛变成一千头牛时，他才能回来。渐渐地，语言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渐渐地，社会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渐渐地，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了。他的眼睛变得像牛一样。



这个故事非常美丽。故事说他忘记了如何计数——因为如果语言消失，言语消失。。。。他忘记了怎么数数，忘记了什么时候必须回来。这个故事很美。奶牛说：“斯维塔克图，现在我们有一千头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主人家。他一定在等。”斯维塔克图回来了，师傅对其他门徒说：“数奶牛。”数了数奶牛，门徒说：“是的，有一千头牛。”据记载，师傅说：“不是一千，一千零一——那是斯维塔克图。”他站在奶牛中间，一声不吭，只是呆在那里，没有思想，没有头脑。



就像一头牛——纯洁、单纯、天真。师傅说，你不必进去。现在回你父亲家去吧。您已经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了。你为什么又来找我？这件事发生在了你身上。”它发生了：当头脑中没有对象可以知道时，知者就发生在你身上。



当头脑没有被思想填满，当没有一个涟漪，当没有任何波浪时，你独自一人在那里。



除了你什么都没有。很明显，你会意识到自己；这是你第一次被自己填满。自我观照发生了。



这段经文是基础经文之一。试试看。这很难，因为思考的习惯，执着于对象的习惯，对那些可以感知和把握的东西的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不涉及对象将需要时间和非常持久的努力。不参与思想，而只是成为一个观照者，抛弃它们，然后说：“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奥义书的整个技巧浓缩在两个词中；NETI, NETI——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只要想到什么，就说：“不是这个。”继续说，把所有的家具都扔掉。房间必须是空的，完全空着。当空虚存在时，就会发生。如果还有别的东西，你会继续被它影响，你无法了解自己。你的天真在对象中消失了。充满思想的头脑正在向外移动。你不能和自己有关系。









第二个技巧：我存在著。這是我的。這就是這個。喔，摯愛，即便在此之中也能無限地了悟。



我存在。你永远不会深深地陷入这种感觉。我存在。你是存在的，但你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这种现象。



Shiva说：我存在。这是我的。这就是这个。哦，亲爱的，即使在在此之中也能知道无限。



我将告诉你一个禅宗轶事。三个朋友正沿着一条路走着。夜幕降临，太阳落山时，他们意识到一个和尚站在附近的小山上。他们开始谈论这个和尚，想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



其中一个人说：“他一定在等他的朋友。他一定是从隐居处出去散步的，他的朋友们都被留下了，所以他在等他们来。”另一个人否认了这一点，并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等别人，有时他会回头看。但他一点也不向后看。所以我的假设是——他没有在等任何人。相反，他一定是丢了牛。



夜幕降临，太阳落山了，很快就要黑了，所以他在找他的牛。他站在山顶上，寻找森林里牛的位置。”。第三个说：“这也不可能，因为他站得很安静，一点也不动，而且似乎一点也没有看；他的眼睛闭着。他一定在祈祷。他不是在寻找走失的牛，也不是在等待一些被遗弃的朋友他们无法做出决定。他们争论了又争论，然后说：“我们必须到山顶去问问那个人自己在干什么。”

于是他们找到了和尚。第一个说：“你在等你那些落在后面的朋友来吗？”和尚睁开眼睛说：“我不等人。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可等。”他又闭上了眼睛。



另一个说：“那我一定是对的。你在找你在森林里迷路的牛吗？”他说：“不，我不找任何人——找任何牛或任何人。除了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感兴趣。”第三个说：“那么，当然，你在做一些祈祷或冥想。”和尚睁开眼睛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这里。



我只是在这里，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这里这就是佛教徒所说的冥想。如果你做了什么，那就不是冥想——你已经离开了很远的地方。如果你祈祷，那不是冥想——你已经开始喋喋不休了。如果你用了一些词，那就不是祈祷，也不是冥想——思想已经进入了。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他说：“我只是在这里，什么也没做。”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是存在的。深入这种感觉。只是坐着，深入这种感觉——我存在，我存在。感受它，不要去想，因为你可以在脑海中说出来——我存在——但这是徒劳的。你的脑袋是你的毁灭。



不要继续在脑海中重复“我是，我存在”。这是徒劳的，毫无用处。你没有抓住要点。



在你的骨子里感受它。感觉它遍布你的全身。感觉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头脑。感受一下——我是。不要用“我在”这个词。因为我要和你交流，所以我在用这些词`我是。Shiva与帕尔瓦蒂交流，所以他不得不用“我存在”这个词。不要。不要再重复了。这不是咒语。你不要重复“我存在，我存在”。如果你重复这个，你就会睡着，你就会自我催眠。



如果你继续重复某件事，你就会被自动催眠。首先你感到无聊，然后你感到困倦，然后你的意识就丧失了。你会从中恢复得神清气爽，就像深度睡眠后一样。这对健康有益，但不是冥想。



如果你患有失眠，你可以使用念经，一种咒语。它和任何镇静剂一样好，甚至更好。你可以继续重复某个单词：以单调的语气不断重复，你就会睡着。



任何制造单调的东西都会让你睡得很沉。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继续告诉失眠的人，只需倾听时钟的滴答声。继续听下去，你就会睡着，因为滴答声变成了摇篮曲。



母亲子宫里的孩子连续睡了九个月，母亲的心一直在跳动。

..滴答。这就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种深层的条件反射——心脏的不断重复。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把你带到他身边时，你都会感觉很好。滴答滴答

--你感到困倦、放松。任何单调的事物都会让人放松；你可以睡着了。



在一个村庄里，你可以比在城市里睡得更深，因为一个村庄很单调。














城市并不单调。每一刻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交通噪音不断变化。在一个村庄里，一切都是单调的。其实，在一个没有信息的村庄里，什么都没发生；一切都在转。所以村民们睡得很沉，因为他们周围的生活很单调。在城市里，睡眠很困难，因为你周围的生活很轰动；一切都在变。



你可以使用任何咒语：RAM，RAM，AUM，AUM——任何东西。你可以使用耶稣基督；你可以使用圣母颂。你可以使用任何单词，并单调地吟唱；它会让你睡个好觉。你甚至可以这样做：Raman Maharshi曾经给出“我是谁”的技巧。人们开始把它当作咒语。他们会闭着眼睛坐着，继续重复`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



这不是目的。



所以，不要把它变成咒语，坐着，不要说‘我存在’，没有必要。



每个人都知道，而且你已经知道你是存在的；没有必要，这是徒劳的。



感受一下——我存在。感受是另一回事，完全不同。思考是一种逃避感受的把戏。这不仅不同，而且是一种欺骗。



当我说“感觉我存在”是什么意思？我坐在这把椅子上。如果我开始体会自己是存在的，我会意识到很多事情：椅子上的压力，天鹅绒的触感，房间里的空气，触摸我身体的噪音，血液无声地循环，心脏，持续的呼吸，以及身体微妙的振动感。因为身体是一种活力；这不是一件静止的事情。



你在振动。持续地有一种微妙的颤抖，当你活着的时候，它将继续。颤抖就在那里。



你会意识到所有这些多维的东西。你越是意识到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如果现在你意识到你内在和外在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就是“我存在”的意思。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意识到，思维就会停止，因为当你觉得自己存在的时候，这是一种完全的现象，思想无法继续。



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思想在浮动。渐渐地，你越是扎根于存在，你就越是在存在的感觉中安定下来，这些想法就会很远，你会感觉到一段距离——就好像这些想法现在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而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非常非常远。



有一段距离。然后，当你真正扎根于存在之中，思想就会消失。你将在那里没有一个单词，没有一个心理图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思想是一种与他人联系的特殊活动。如果我要和你相处，我必须运用我的思想、语言和语言。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一项集体活动。所以，即使你在独自一人交谈，你也不是独自一人——你在和某人交谈。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当你说话时，你也在和某人说话；你并不孤单。你怎么能一个人说话？有人在脑海里，而你正在和他说话。



我在读一位哲学教授的自传。他说，有一天他要带五岁的女儿去上学，把她留在学校后，他要去大学做演讲。所以他在路上准备演讲，他把坐在他旁边的女儿忘得一干二净，开始大声演讲。女孩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爸爸，你是在和我说话还是在不和我说话？”即使在你说话的时候，它也总是伴随着——伴随着某人。他可能不在场，但对你来说，他在场；在你看来，他就在那里。所有的思考都是一场对话。这样的思考是一种对话，是一种社会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在没有任何社会的情况下长大，他将不会任何语言。



他将无法用语言表达。是社会给了你语言；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当你扎根于自己里面时，就没有社会，就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存在。思想消失了。你们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甚至在想象中都没有，所以思想消失了。你在那里没有思想，这就是冥想——没有思想。完全警觉和有意识，而不是无意识，感觉存在的整体性，多维性，但思想突然消失了。



随着思想的消失，许多东西都消失了。伴随思想，你的名字、你的形态、你是一个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拜火教徒、你是好是坏、你是圣人还是罪人、你是丑的还是美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贴在你身上的东西突然都不在了。你是在你的原始纯净。在你全然的纯真中，你在那里；在你的纯真中——扎根，而不是漂浮，植根于真实。



跟随思想，你会进入过去和未来。



没有思想，你就无法进入过去或未来。你就在此时此地——这一刻便是永恒。



除了此刻，什么都不存在。幸福发生了。你不需要进行任何搜索。植根于当下，植根于存在，你是幸福的。这种幸福并不是真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就是它。



我存在。试试看。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只是坐在公交车上，或者坐在火车上，或者只是坐着，或者躺在床上，试着感受存在的本质；不要去想它。突然间，你会意识到你还不知道很多事情在不断地发生在你身上。你没有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有你的手，但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它说了什么，它不断地告诉你什么；感觉如何。



有时沉重而悲伤，有时快乐而轻松。有时一切都在其中流动，有时一切都死了。有时你会觉得它还活着，在跳舞，有时就好像里面没有生命一样——冻结，死亡；紧紧抓住你，但没有生命。



当你开始感受自己的存在时，你会知道你的手、眼睛、鼻子和身体的情绪。这是一个大现象；有细微的差别。



身体继续告诉你，而你却不在那里听。你周围的存在继续以微妙的方式，以多种方式，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你，但你没有意识到。你不是来接受它的，不是来欢迎它的。



当你开始感觉到存在时，整个世界对你来说以一种全新的你从来不知道的方式变得鲜活起来。



然后你穿过同一条街，这条街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你立足于存在。你遇到了同样的朋友，但他们不一样，因为你不同。你回到家里，和你一起生活多年的妻子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你也意识到了别人的存在。当妻子生气时，你甚至可以享受她的愤怒，因为现在你可以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能感觉到，愤怒我看起来不像愤怒；它可能会变成爱。如果你能在内心深处感受到，那么愤怒表明她仍然爱你。否则她就不会生气；她不会打扰。她仍然等你一整天。她生气是因为她爱你。她并非无动于衷。



记住，愤怒或仇恨与否不是是爱的真正对立面——冷漠才是真正的对立面。当有人对你漠不关心时，爱就不在。如果有人甚至还没有准备好生你的气，那么一切都会失去。但通常情况下，如果你的妻子生气了，你的反应会更激烈，你就会变得咄咄逼人。你无法理解它的象征意义。你没有立足于自己。你还没有真正知道自己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理解别人的愤怒。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愤怒，如果你能感受到它的整体情绪，那么你也知道别人的愤怒。你只有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生气，否则就没有必要了。



妻子愤怒地说她仍然爱你，她并没有对你漠不关心。她一直在等待，等待，现在整个等待都变成了愤怒。



她可能不会直接说出来，因为感情的语言并不直接。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无法理解情感的语言，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感受。你没有立足于你自己。



你只能理解文字，你无法理解感情。感情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更基本，更真实。



一旦你熟悉了自己的存在，你也会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每个人都是如此神秘，每个人都有如此深的深渊需要被了解——一种被渗透和了解的无限可能性。每个人都在等待有人能穿透、深入、感受自己的内心。但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你就不可能了解别人的。最近的心是未知的，所以你怎么能认识别人；心呢？



你像僵尸一样移动，你在一群僵尸中移动；每个人都睡得很熟。








你只有这么多的警觉性：你穿过熟睡的人，毫无意外地回到你的家，仅此而已。你的警觉性就这么高，这是人类可能达到的最低限度，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此无聊，如此迟钝。



生命只是一种漫长的沉重，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在等待死亡，以便从生命中解脱出来。死亡似乎是唯一的希望。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生命可以是无限的幸福。为什么这么无聊？你没有立足于此。你被连根拔起；背井离乡，活在最低限度。当你活在最大限度的时候，生活才会真正发生。



这段经文会给你最大的存在。思想只能给你一个最低限度；感觉可以给你最大限度。通过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通过心是唯一的途径。



我存在。用心去感受。感受这种存在是我的。这是我的。这就是这个。这是非常美丽的我存在。感受它，扎根其中；然后知道这是我的——这个存在，这个泛滥的存在是我的。



你还说这房子是我的，这家具是我的。你一直在谈论你的财产，但你永远不知道你真正拥有的是什么。你拥有完整的存在。



你拥有最深的可能性，你存在的中心和核心。Shiva说：我存在。感受一下。这是我的。



这也不是一个想法；不断地记住这一点。感受它——这是我的，这个存在——然后你会感到感激。你怎么能感谢上帝呢？你的感激之情是肤浅的、严肃的。看看这是多么的痛苦。。。即使有上帝，我们也很严肃。



你怎么心存感激呢？你不知道什么值得感激的。



如果你能感觉到自己植根于存在，融入其中，充满存在，甚至可以与之跳舞，那么你会觉得，“这是我的。”。这个存在属于我。这个神秘的宇宙属于我。整个存在一直为我而存在。



它创造了我。我是它的花朵。”发生在你身上的这种意识是发生在宇宙上的最伟大的花朵。数百万年来，这个地球一直在为你的存在做准备。



这是我的，这就是这个。感受，‘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我不必要地担心。我没必要是一个乞丐，不必要地从乞讨的角度思考。我是主人。”当你扎根的时候，你与整体是一体的，存在是为你而存在的。你不是乞丐；你突然成了皇帝。这就是这个。哦，亲爱的，即使这样也能知道无限。



在感受这一点的同时，不要给它设置限制。要无限地感受它。不要给它设置边界；没有。它无处可逃。世界无处开始；世界没有尽头。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也没有任何开始；你也没有终点。



开始和结束是因为心——心有开始，心有结束。



倒退，倒退到你的生活中：总会有一刻，一切都停止了——总会有一个开始。你可以回忆起你三岁的时候，最多两岁的时候——这很罕见——但后来记忆就停止了。你可以追溯到你两岁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在那之前，在两岁之前，你什么都记不起来了。突然一片空白，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记得你的出生吗？你知道你母亲子宫里的九个月吗？你在，但思想不在那里。思想开始于两岁左右；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回忆起那个年代。然后就没有思想了，记忆就停止了。思想有开始，思想有结束，但你没有开始。



如果在深度冥想中，在这样的冥想中，你可以感受到存在，那么就没有思想——一种无始无止的能量流，一种宇宙力量；你周围有一个无限的海洋，而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波浪。波浪有开始也有结束——海洋没有。一旦你知道你不是波浪，而是海洋，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



你痛苦的深处是什么？——内心深处是死亡。你害怕某个即将到来的结局。这是绝对确定的；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确定了——恐惧，颤抖。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无助的。



什么都做不了——死亡就在那里。这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头脑中一直在进行。有时它会在意识中爆发——你会对死亡感到恐惧。你把它往下推，然后它在无意识中继续。每一刻你都害怕死亡，害怕思想的终结，你不会死——但你不了解自己。你知道的东西都只是被创造的东西：它有一个开始，它将有一个结束。













有开始的事必须有结束。如果你能在你的存在中找到一些永远不会开始的东西，那就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东西，那么对死亡的恐惧就会消失。当对死亡的恐惧消失时，爱就会流过你，而不是错过它。



当你会死时，你怎么能爱？你可以紧紧抓住一个人，但你不能爱他。你可以利用某人，但你不能爱他。你可以剥削某人，但你不能爱他。



如果有恐惧，爱是不可能的。恐惧是毒药。爱不能因内心深处的恐惧而绽放。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在排队等候时间。



你怎么能爱？一切似乎都是无稽之谈。如果有死亡，爱就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死亡会摧毁一切。即使是爱也不是永恒的。无论你为你所爱的人，为你的爱人做什么，你都无法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无法避免死亡——它只是在一切背后等待。你可以忘记它，你可以创造一个假象，你可以继续相信它不会存在，但你的信念只是表面的——在内在深处，你知道它会存在。如果死亡在那里，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你可以创造人为的意义，但它们不会有多大帮助。暂时地，在某些时刻，他们可以提供帮助，但现实再次爆发，意义也失去了。你可以不断地欺骗自己，仅此而已——除非你知道一些无始无止的、超越死亡的东西。



一旦你知道了，那么爱是可能的，因为那样就没有死亡。爱是可能的。佛爱你，耶稣爱你，但你完全不知道这种爱。



爱的到来是因为恐惧已经消失，而你的爱只是一种避免恐惧的机制。所以无论何时你爱，你都会感到无所畏惧。有人给你力量。



这是一种相互的现象：你给别人力量，别人给你力量。两个人都很软弱，都在寻找一个人，然后两个软弱的人相遇，他们互相帮助变得强大——这太棒了！这是怎么发生的？这只是一个假象。你觉得有人在你身后，和你在一起，但你知道没有人能和你一起死。如果一个人死后不能和你在一起，他或她怎么能和你在生活中在一起？然后它只是推迟，只是避免死亡。



因为你害怕，你需要有人让你无所畏惧。



爱默生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即使是最伟大的战士，在他的妻子面前也是个懦夫。即使拿破仑也是懦夫，因为妻子知道他需要她的力量，他需要她做自己。他依赖她。当他从战争中回来，从战斗中回来时，他浑身发抖，害怕。他在她怀里休息，在她怀里放松。



她安慰他；他变得像个孩子。每个丈夫在妻子之前都是孩子。



妻子呢？——她依赖丈夫。她通过他生活。她离不开他；他是她的生命。



这是相互欺骗。两人都很害怕——死亡就在那里。他们都试着去爱对方，忘记死亡。情人变得，或者看起来，无所畏惧。情人有时甚至可以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但那只是表象。



我们的爱是恐惧的一部分——只是为了逃离恐惧。真正的爱发生在没有恐惧的时候——当死亡消失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永远不会开始，也永远不会结束的时候。不要这样想。你可以这样想，因为恐惧。你可以想，‘是的，我知道我不会结束，没有死亡，灵魂是不朽的。’你可以因为恐惧而思考——但这无济于事。



如果你深入冥想，它就会发生。恐惧会消失，因为你无休止地了解自己。你继续无休止地传播——回到过去，展望未来，而此时此刻，在它的深处，你就在那里。



你只是在——你永远不会开始，你永远不会结束。



感受这无边无际——无限。



结束






=======================================================


第60章：自我解放



问题1你说虔诚是完全自由或莫克沙，你还强调了臣服在虔诚中的重要性。但自由和臣服不是矛盾的吗？



它们看起来很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从存在的角度来说，它们不矛盾。试着理解两件事。第一：你不能自由地保持现状，因为现状是你的束缚。你的我执是束缚。只有当这个我执点消失时，你才能获得自由——这个我执点就是束缚。



当没有我执时，你就会与存在融为一体，只有这种一体才能成为自由。当你们分开存在时，这种分离是错误的。其实，你们并没有分开；你不可能。你是存在的一部分——不是机械的一部分，而是有机的一部分。



你不可能存在于与存在分离的任何一刻。你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它每时每刻都让你呼吸。你生活在一个宇宙的整体中。



你的我执给你一种虚假的存在感。因为这种虚假的感觉，你开始与存在作斗争。当你战斗的时候，你就被束缚了。当你战斗时，你一定会被打败，因为局部无法战胜整体。因为这场与整体的斗争，你感到被束缚；处处受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堵墙。那堵墙根本不存在——它随着你的我执而移动，它是你独立感觉的一部分。



然后你就与存在作斗争。在那场斗争中，你将不断被击败；在那场失败中，你会感到束缚和局限。



臣服意味着你放弃我执，你放弃隔离墙，你成为一体。这就是现实，所以无论你放弃什么，都只是一个梦想，一个概念，一个错误的概念。你没有臣服于现实；你只是在放弃一种错误的态度。一旦你放弃这种错误的态度，你就与存在融为一体。



那么就没有冲突了。



如果没有冲突，你就没有限制；哪里都没有束缚，没有边界。你们没有分开。你不能被打败，因为没有人可以被打败。你不会死，因为没有人会死。你不可能处于痛苦之中，因为没有人会处于痛苦之中。当你放弃我执的那一刻，所有无意义的都被放弃了——痛苦、束缚、苦谛dukkha、地狱——一切都被放弃。



你与存在融为一体。这种一体性就是自由。



分离就是束缚。合一就是自由，不是说你变得自由，记住这一点——你已经不在了。所以，这并不是说你变得自由了——你不再就自由了。其实，当你不再的时候，自由就在。如何表达它是个问题。当你不在的时候，自由就在。



据说佛祖说过：“你不会幸福的。当你不在的时候，幸福就在。你不会被解放。



你将从自己身上解放出来。”所以自由不是我执的自由。自由就是摆脱我执的自由。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自由就是脱离我执的自由——那么臣服和自由就成为一体，那么它们就是一体。但是，如果你把我执作为思考的立场，那么我执就会说，“为什么臣服？如果你臣服了，你就不能自由。然后你就成了奴隶。当你臣服时，你就成了奴隶。”但实际上，你并不是在向某人臣服。这是需要理解的第二点：你不是在向某人臣服；你只是在臣服。没有人会接受你的臣服。如果有人，你向他臣服，那就是是一种奴役。其实，甚至没有一个上帝让你臣服。当我们谈论上帝时，那只是为了给你找到一些东西来帮助你臣服。



在帕坦贾利的《瑜伽经》中，上帝被谈论只是为了帮助你臣服。没有上帝。帕坦贾利说没有上帝，但你很难臣服；你很难简单地臣服。为了帮助臣服，人们谈论上帝。所以上帝只是一种方法。这是罕见的，非常科学的——上帝只是一种帮助你臣服的方法。没有人会接受你的臣服。如果有人接受臣服了，那就是奴役。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和深刻的观点：上帝没有作为一个人；上帝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方法，一种技巧。



帕坦贾利讲述了许多技巧。其中一个是ISHWARA PRANIDDAN——上帝的概念。达成臣服的方法有很多；一种方法是对上帝的想法。









这将有助于你的思想臣服，因为如果我说“臣服”，你会问“给谁？”如果我说‘单纯的臣服’，你很难想象。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如果我对你说，‘单纯的爱’，你会问，‘谁？你说的“单纯的爱”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人可以被爱，怎么去爱呢？”如果我说“祈祷”，那么你会问“对谁？”？崇拜谁？”你的头脑无法想象非二元性。它会问，它会提出一个问题，“对谁？”帕坦贾利说，上帝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技巧，只是为了帮助你的思想，让思想的问题得到满足。崇拜，爱，臣服于谁？帕坦贾利说：“致上帝。”因为如果你臣服了，你就会知道没有上帝——或者你自己就是你臣服的那个人。但当你臣服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上帝只是个把戏。



据说，即使是向一个看不见的神臣服也很困难，所以经文上说，“向上师臣服，向师傅臣服。”师傅是可见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关了——如果你向师傅臣服，那就是奴役，因为一个人在那里，而你正在向他臣服。



但你也必须再次理解一个非常微妙的点——甚至比上帝的概念更微妙。师傅只有当他不是师傅时才是师傅。如果他是，那么他就不是师傅。师傅只有当他不是师傅时才成为师傅。他实现了不存在；没有人。



如果有人坐在这把椅子上，那么就没有师傅；那么它将成为一种奴役。但是，如果没有人坐在这把椅子上，一个非存在，一个不以任何地方为中心的人，一个臣服的人——不向任何人臣服，只是臣服并实现了非存在，已经成为一个非个人——他只是在那里，不集中在自我中，分散，不集中于任何地方，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师傅。所以，当你向师傅臣服时，你又一次向任何人臣服。



这对你来说是个很深的问题。当你臣服时，如果你能理解这只是臣服，而不是臣服——臣服，不是臣服。。。。臣服是对某人的。臣服是你的一部分。因此，最基本的是臣服——行为，而不是目标。目标不应该很重要，但臣服的人很重要。对象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你能理解，那么就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臣服——你可以简单地臣服。那么就没有必要去爱一个人——你可以简单地去爱。



重要的是你，而不是对象。如果对象是有意义的，你会从中创造出一种束缚。所以，即使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也会成为一种束缚；即使不是师傅，也会成为一种束缚。但这种束缚是你创造的；这是一个误解。



否则，臣服就是自由。它们并不矛盾。



问题2虽然“这就是这个”也包括“这就是那个”和“那就是梵”，但经文如何只强调“这就是这个”？



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因为Tantra在内心深处只对此时此地感兴趣。“这就是这个”意味着此时此地。“那”还有一点远。



其次，对于Tantra来说，“这个”和“那个”之间没有区别。Tantra是非二元的。



这就是世界，那就是梵。这是世俗的，物质的，那是意识的，精神的。对于Tantra来说，没有这样的区别。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一切。这个世界是神圣的。



Tantra没有区分，也没有将更高和更低分类：这意味着更低，那意味着更高；这意味着你可以看到、触摸和知道的东西，那意味着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东西，你只能推断。对于Tantra来说，没有高与低、可见与不可见、物质与心灵、生与死、世界与梵的区别——没有区别。



Tantra说这就是这个，那也包含在其中。但对这的强调是美丽的。它说此时此地，不管是什么，这就是一切。一切都在里面；不排除任何内容。近的，亲密的，普通的，就是一切。



禅宗神秘主义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你能变得平凡，你就变得非凡。只有对自己的平凡感到自在的人才是非凡的。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变得非凡，所以想要变得非凡的愿望是非常普通的。每个人——你找不到一个人不想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非凡，所以渴望，渴望变得非凡，是普通心灵的一部分，一个基本部分。禅宗师傅说：“所以平凡是世界上最不平凡的事情。做一个普通人。这是罕见的。很少有人想做普通人。







一位日本天皇正在寻找一位大师，所以他从一位老师到另一位老师，但没有人能满足他，因为一位老人说过，真正的大师将是最普通的。他继续寻找，但找不到一个普通人。他回到那个奄奄一息的老人身边，说：“你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你对大师的定义——他会很简单，很普通——已经成为我的一个问题。我在全国各地寻找，没有人能满足我。



所以，给我一些线索，如何找到大师。”垂死的人说：“你找错地方了。你找错地方了！你一直在找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非同寻常的人，然后你试图找到普通人。在平凡的世界里移动。事实上，你仍在努力寻找非凡之处。现在你把他定义为普通人，但你仍然在寻找额外的普通人。现在定义已经改变了。现在你把他定义为最普通的，但罕见的，特别的。您仍在搜索中。



不要那样做，当你准备好了，不以这种方式寻找的时候，大师就会来找你。



第二天早上，当他坐着的时候，他试图理解老人说的话，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欲望离开了他。一个乞丐出现了，他就是大师。他一辈子都认识那个乞丐。他总是来，那个乞丐每天都来宫里，所以皇帝问乞丐：“我以前怎么认不出你了？”乞丐说：“因为你在寻找特别的东西。我在这里，但你在那里搜索。你一直在想我。”Tantra说这，不是那，尤其是在这个技巧上。有一些技巧可以讨论“这”，但这是最Tantra的——这是最亲密的。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这，你的朋友，乞丐，可能是师傅。但你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你在看那个，在那里，在云端的某个地方。你甚至无法想象在你身边会有这样的存在。你无法设想；因为你认为你已经知道近处，所以你在远处寻找它。你已经觉得你知道“这”，所以现在唯一能找到的就是“那”。



这不是真的。你不知道“这”，你不知道附近。近处未知，远处未知。看看你周围。你不认识任何人。你对任何人都一无所知。你知道你每天经过的那棵树吗？你认识和你一起生活了一辈子的朋友吗？或者你知道自己，谁离你最近？你知道你的身体吗？你知道你不停地呼吸吗？你知道吗？什么都不知道。即使‘这’还不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追求‘那’呢？



这种技术说，如果‘这’是已知的，‘那’将自动被知道，因为那是隐含在这中的。远方隐藏在近处，隐藏在亲密之中。但人类的思想渴望远方。这是一次逃亡。想到远方是一种逃避，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永远继续思考，也可以继续推迟生命，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如果你仔细思考，仔细思考，你就必须改变自己。



我想起了一则轶事。事情发生后，一位禅师被任命在一座寺庙讲法。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禅宗大师。会众聚集在一起，进行了第一次布道。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太美了。以前没人听说过这样的话。第二天，更多的人来到寺庙，但大师重复了同样的布道。所以他们觉得无聊——“他是什么类型的人？”第三天，他们又来了，人数不多，但大师又重复了同样的布道。那么多人只是在中间离开；只剩下极少数人了，而那些少数人只是来问的“你只有同样的话吗？你打算每天讲吗？”一位发言人脱口而出，问禅师：“这是什么类型的布道？”？我们已经听过你三次了，你继续用完全相同的话重复着完全相同的事情。你没有其他的可讲吗？”禅师说：“我有很多，但你对第一个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除非你对第一个做点什么，否则我不会交付第二个。没有必要。”人群停止过来。没有人再靠近寺庙，因为只要有人来，禅师就会开始第一次讲法。据说人们不再从那条路经过，那座寺庙——“那个禅就在那里，如果你碰巧在那里，他会再给你讲同样的。




他一定对人类的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人类的头脑想思考，但从不想做任何事情——行动是危险的。思考是好的，因为你会一直保持不变。如果你想着远方，远方，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梵，绝对真理，不能改变你，但邻居，朋友，妻子，丈夫——如果你看着他们，你必须改变自己。



这是一个不看他们的把戏。



你看着那个就忘记了这个——这就是生命，那只是一场梦。你可以思考上帝，因为这种思考是无能为力的；它不会有任何作用。你将继续思考上帝，你将保持不变。这是一个保持不变的把戏。如果你想到你的妻子，如果你想到了你的孩子，如果你深入到亲密的近处，你就不能保持原样——行动会从中产生。



Tantra说：“不要走得太远。他就在这里，就在你身边。敞开心扉，看看“这个”，“那个”就会自行解决。”





问题3：你说过Tantra教导人既要超越他对兽性过去的渴望，，也要超越他对神性的渴望。这是否意味着神性是世界的一部分，也必须被超越？是什么超越了两者？



你必须了解很多事情。



第一：欲望的本质。神性不是你所说的神，你所谈论的神不是现实之神；它是你欲望的神。因此，这不是一个神圣是否是世界一部分的问题。这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你能在不让神成为世界一部分的情况下渴望他吗？



这样看。人们一再说，除非你离开欲望，否则你无法达到他，即终极。如果你不离开欲望，你就无法达到神圣。离开欲望，你就能达到他。你听过很多次了，但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或多或少，你会误解它。



听到这些，你开始渴望神圣——那就是错过了全部要点。



如果你渴望离开，神圣就会降临在你身上。然后你开始渴望神圣，所以你的神圣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能渴望的就是世界。这就是我对它的定义：可以渴望的就是世界。因此，神圣是不可能被渴望的，如果你渴望它，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当欲望停止时，神圣就会发生。当你什么都不渴望的时候，神圣就在那里——那么整个世界就是神圣的。你不会发现神圣存在于矛盾之中，与世界对立。当你不渴望的时候，一切都是神圣的；当你渴望的时候，一切都是世界。你的欲望创造了世界：你的欲望变成了世界。这不是你所看到的世界——树木、天空、大海、河流、大地和星星。这不是世界——你的渴望是世界。



花园里有一朵花。当你经过这棵树的时候，你看着花，花香扑面而来，看看里面。如果你不渴望那朵花，如果没有一点点想要拥有它的冲动，甚至没有一点点渴望拥有它的欲望，那朵花就会变得神圣。透过它，你将拥有神圣的面孔。但如果你渴望拥有它，或者对树的主人产生嫉妒，你就创造了一个世界；神性已经消失了。是你的欲望改变了存在的质量；你的欲望使它成为世界。当你没有欲望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得神圣。



现在我再读一遍这个问题。你说过，Tantra教导人超越他对过去兽性的渴望，也超越他对神性的渴望。



Tantra只教导超越欲望。你渴望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你的渴望才是重点。您可以继续更改对象。你渴望金钱，渴望权力，渴望声望——你渴望世界。然后你就改变了。你受够了，你很无聊。或者，你已经实现了你渴望的一切，但现在你还没有实现；你感到沮丧。



你开始了新的渴望。



现在你渴望神圣。你渴望moksha解脱，涅盘，解放——现在你渴望上帝。对象已更改；你没有改变——你的渴望依然不变。



它之前追求的是声望、权力和金钱。现在它正在追逐神性。



它在追求终极、解脱、绝对的自由，但渴望还是存在的。








通常，信教的人会继续改变他们的欲望对象。欲望保持不变。造成问题的不是对象；而是是欲望本身、渴望造成了问题。Tantra说，继续改变对象是徒劳的。这是在浪费时间、生命和精力。改变对象并没有帮助——放弃渴望。不要渴望。不要渴望自由，因为渴望是束缚。不要渴望神圣，因为渴望就是世界。不要渴望内在，因为渴望是外在的。因此，这不是一个超越这种渴望或那种渴望的问题——只是放下渴望。不要渴望，不要渴望。做你自己。



当你不渴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你不渴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不动；所有运动停止。你并不急于到达任何地方。你不是严肃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挫折。你什么都不期待；没有什么能让你沮丧。没有欲望；你不可能是个失败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成功。



当你不渴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只是一个人呆着，什么也不动。没有目标，因为渴望创造了目标。没有未来，因为渴望创造了未来。没有时间，因为渴望需要时间来移动。时间停止了。未来平息。当没有渴望时，思想就会平息，因为思想只不过是渴望，因为这种渴望，你必须计划、思考、梦想和企图。



当没有渴望时，一切都会下降。你只是单纯的纯洁。你的存在无需移动；在里面，所有的涟漪都消失了。大海依然存在，但海浪不在了。这就是神圣对Tantra的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渴望是障碍。不要去想那个对象，否则你会被自己欺骗的。你会把一个对象换成另一个对象，然后时间就会浪费掉。你会再次感到沮丧，然后你会再次改变对象。你可以无限地改变对象，除非你意识到不是对象造成了问题，而是你的渴望造成了问题。但渴望是微妙的，对象是粗糙的。对象是可以看到的，只有当你深入思考时，渴望才能被看到；否则，就看不到渴望。



你可以嫁给一个有着伟大梦想和希望的女人或男人，梦想越大，希望越大，挫折感就越大。



一场普通的包办婚姻不可能像爱情婚姻那样失败，因为一场普通包办婚姻没有太多希望，也没有太多梦想。它是商业化的；没有浪漫，没有诗歌。它没有顶峰；你在平原上旅行。所以包办婚姻永远不会失败。他们不能失败，因为没有意义。包办婚姻怎么会失败？你从来没有站在高处，所以你不会摔倒。爱情婚姻失败了。只有爱情婚姻才会失败，因为有了伟大的诗歌，有了强大的梦想力量，他们才会成功。他们接触到了高度，在海浪上你会爬得很高，然后你就必须摔倒。



因此，在旧的国家，那些有知识、有经验的人，他们已经接受了包办婚姻。他们不谈恋爱婚姻。在印度，他们从不谈论爱情婚姻。他们过去也尝试过，然后他们觉得恋爱婚姻会失败。因为你期望太多，你会感到沮丧，沮丧的比例也会一样。无论你的愿望和梦想给了你什么期望，它们都无法实现。



你娶了一个女人；如果这是一场爱情婚姻，你会期待很多。然后你会感到沮丧。



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到另一个女人。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妻子说，‘我对任何其他女人都不感兴趣’，而她觉得你对她漠不关心，你就无法说服她——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自然的。



当你对妻子漠不关心的时候，妻子本能地知道你对别人感兴趣了。



这就是心智思想的运作方式。你意识到你已经结婚的女人，你会因为她而感到沮丧——“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普通的逻辑`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女人不适合我。我选错了伴侣，所以冲突就产生了。”现在，您将尝试寻找另一个合作伙伴。



你可以无限期地走下去。你可以与世界上所有的女人结婚，但你仍然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这个女人不适合我”。而制造所有麻烦的微妙渴望却没有被发现。这很微妙。看到了那个女人；没有看到这种渴望。让你沮丧的不是女人或男人；让你沮丧的是你的渴望。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你就变得明智了。如果你继续改变对象，那你就是无知的。如果你能感受到自己和创造整件事的渴望，你就变得明智了。然后你就不会继续把一个对象换成另一个对象；你只会放弃拥有、渴望和渴望的努力。



当这种渴望不存在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变得神圣起来。一直都是这样，只是你的眼睛没有睁开去看。你的眼睛充满了渴望。充满渴望的眼睛，神圣的世界出现了。睁开眼睛，没有欲望，没有欲望的遮蔽，这个世界是神圣的。



世界和神性不是两种东西，不是两种存在，而是看待同一事物的两种方式，看待同一事情的两种方法，两种观点，两种感知。一种感知充满了渴望，另一种感知则清除了渴望。如果你的眼睛里没有沮丧的泪水和希望的梦想，没有什么能遮挡这个世界；只有神圣的存在——存在是神圣的。这就是Tantra的意思。当Tantra说超越两者时，Tantra并不关心这个或那个——Tantra只关心超越，所以没有渴望。



是什么超越了两者？这是不能说的，因为任何关于它的言论都在两者之间。任何关于上帝的言论都是虚假的，因为它是被说出来的。



语言是二元的。不存在非双重语言；语言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二元论。我说“光”；你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黑暗”或“黑色”这个词。我说“白天”，你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夜晚”。我说“爱”，背后隐藏着“恨”。如果我说光明而没有黑暗，你将如何定义它？



我们只能用相反的术语来定义单词。



我说的是光明，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光明，我说的不是黑暗。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思想，你会说那不是身体。如果有人问身体是什么，你必须说那不是思想。所有的术语都是循环的，所以，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你既不了解思想，也不了解身体。当我问起思想时，你用身体来定义它，而身体是未定义的。



当我问你关于身体的问题时，你用思想来定义它，而思想本身是未定义的。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语言就像一场游戏。但我们从不觉得整件事是荒谬的、循环的；什么都没有定义，那么你怎么能定义任何东西呢？当我问起思想时，你会把身体带进来——而身体是不确定的。用一个不确定的术语来定义思想。然后当我问：“你说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你必须用思想来定义它。这很荒谬，但没有其他办法。



语言是通过对立而存在的，因此语言是二元的。否则就不可能了。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非双重体验。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它可以被指示，符号可以被用于它，但沉默是最好的。可以说的是沉默。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定义，被谈论——而不是终极的。



你可以知道它，品尝它，你可以成为它，但什么都不能说。



我们只能消极地说些什么，但只能消极地。我们不能说那是什么；我们只能说那不是什么。



整个神秘主义传统只是用否定的术语来形容它。如果你问终极是什么，他们会说，“终极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不是生也不是死。它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它既不近也不远。既不是我，也不是你。”他们会这样说，但这毫无意义。



放下渴望，你就会面对面地了解它。这种经历是如此深刻和个人化，非语言的，以至于即使你开始了解它，你也无法对此发表任何言论。你会变得沉默。或者，你最多可以说我说的这句话。你可以说，‘对此无话可说。’那么说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什么都不能说，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对你说呢？只是想把你带到一个无话可说的地步。只是为了把你推向深渊，在那里你可以跳出语言。到目前为止，语言可能会有所帮助。当你跳下去的时候，语言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当你跳的那一刻，是沉默，是超越语言的。



所以我可以通过语言把你推向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但不能通过语言进入神圣的世界。但是，把你推向终点会很有帮助，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亲眼看到，远处还有这个幸福的深渊。






然后超越会自己呼唤你；那么超越就会吸引你；然后超越就会变成一块磁铁，一股拉力。那时你不可能回来，不可能撤退。深渊是如此迷人——沉默的深渊——在你意识到之前，你会跳下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说下去，我很清楚我所说的一切不会帮助你知道，但会帮助你跳。它是方法论的。如果我说我正在使用的所有语言，或者神秘主义者曾经使用过的语言，都是为了把你带到沉默的圣殿，这将看起来是矛盾的、自相矛盾的；迫使你沉默，呼唤你沉默。这看起来很矛盾。那为什么要用语言呢？我也可以用沉默，但那样你就不会明白了。



当我不得不和疯子说话的时候。我不得不用一种疯狂的语言。是因为你，我在使用语言。它并不是说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它来表达；只有你内心的喋喋不休才能被它摧毁。这就像你的脚上有一根刺——另一根刺可以把它拔出来。另一个也是刺。你的脑子里充满了文字和荆棘。



我想做的是把那些话从你身上说出来。我用的也是单词。



你体内充满了毒药。我给你的又是一剂毒药，只是一剂解药。它也是一种毒药。但是一根刺可以拔出另一根刺——然后它们都可以被扔掉。



当我和你谈话到你准备沉默的地步时，把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抛出去；当你意识到语言是无用的、危险的，内心的语言化是唯一的障碍，当你准备沉默时，请记住——我对你说的任何话都不要带。因为真理是不能说的，所有能说的都不可能是真理。卸下它的负担。



查拉图斯特拉对他的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美。他教过他们。他让他们看了一眼。他触动了他们的灵魂。他向他们发起了终极冒险的挑战。他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现在小心查拉图斯特拉。”于是他们问：“你在说什么？小心查拉图斯特拉？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傅，我们唯一的希望。”查拉图斯特拉说：“我对你说的一切，现在要小心了。不要紧紧抓住我，否则我会成为你的束缚。”当一根刺挑出你的刺时，把另一根也扔出去。当我让你安静下来时，你要小心我。然后，我所说的一切都必须扔出去；这是垃圾，没有用。它只有在你准备跳到沉默之前才有用。关于超越两者的东西，我们无话可说。只能说这么多——这真的太多了。



如果你能理解，这就足以表明你对它的态度。



我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的头脑完全没有语言，你就会知道。



当你没有思想的负担时，你就会意识到它，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这不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它已经发生在你的内在。你只是它的一种表达。但你太专注、太投入、太投入思想、太投入云朵，以至于你错过了关键。你太专注于云了；你忘记了天空。让云消散，天空一直在那里等着你。超越在等着你。只要放下二元性，它就在那里。



问题4你说过一个人在恐惧中不能爱，也不能接近神性。但是根据Tantra的说法，如何才能摆脱恐惧呢？






你为什么要摆脱恐惧？或者你变得害怕了？如果你已经开始害怕恐惧，这就是一种新的恐惧。这就是思维一次又一次创造相同模式的方式。我说：“不要渴望，然后你就会达到神圣。”所以你会问，‘真的，如果我们不渴望，那么我们会达到神圣吗？’你已经开始渴望神圣。



我对你说，‘如果有恐惧，爱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你变得害怕恐惧。你会问：“一个人怎样才能摆脱恐惧？”这又是一种恐惧，比第一次更危险，因为第一次是自然的；第二个是不自然的。



它是如此微妙，以至于你没有意识到你在问什么——如何摆脱恐惧？



问题不在于摆脱任何东西；问题只是理解。



理解恐惧，它是什么，不要试图摆脱它，因为当你开始试图摆脱任何东西的那一刻，你还没有准备好理解它——因为想摆脱的思想是关闭了的。它是不开放的理解，它不是同情。它不能安静地思考；它已经决定了。现在恐惧已经变成了罪恶，所以要摆脱它。不要试图摆脱任何东西。





试着理解什么是恐惧。如果你有恐惧，那就接受它。它就在那里。不要试图隐藏它。不要试图制造相反的结果。如果你有恐惧，那么你就有恐惧。接受它作为你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接受它，它已经消失了。通过接受，恐惧消失了；通过否认，恐惧加剧。



你到了知道自己害怕的地步，你开始明白，‘因为这种恐惧，爱不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好吧，我该怎么办？’？恐惧是存在的，所以只有一件事会发生——我不会假装爱。或者，我会对我的爱人说，是因为害怕，我才紧紧抓住你。内心深处我很害怕。我会坦诚相待；我不会欺骗任何人，也不会欺骗我自己。我不会假装这是爱。



我会说这只是恐惧。因为恐惧，我紧紧抓住你。因为恐惧，我去寺庙或教堂祈祷。因为恐惧，我想起了上帝。但后来我知道，这不是祈祷，这不是爱，这只是恐惧。我害怕，所以无论我做什么，它都在那里。我会接受这个事实。”当你接受一个真相时，奇迹就会发生。这种接受改变了你。当你知道你的存在中有恐惧，而你对此无能为力时，你能做什么？你所能做的就是假装，而假装可以达到非常极端，达到另一个极端。



一个非常害怕的人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可以在自己周围制造盔甲。



他可以成为一个敢于冒险的魔鬼，只是为了表示他不怕；只是为了向别人表明他并不害怕。如果他能陷入危险，他可以自欺欺人地说他并不害怕。



但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会害怕。他的全部勇敢就在他身边；在内在深处，他颤抖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跳进了危险之中。他陷入了危险之中，所以他没有意识到恐惧，但恐惧是存在的。



你可以创造相反的结果，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你可以假装你不害怕——这不会再改变了。唯一可能发生的转变是你变得简单地意识到“我是恐惧”。我的整个生命都在颤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恐惧。”

你变得忠于自己了。



那么你就不怕害怕了。它就在那里，是你的一部分；对此无能为力。



当你已经接受了。你就不再假装，现在你不再欺骗任何人，也不再欺骗你自己。真相就在那里，你并不害怕。恐惧开始消失，因为一个不怕接受恐惧的人变得无所畏惧——这是最深的恐惧。他没有创造相反的东西，所以在他身上没有双重性。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在这之前，他变得谦逊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都做不了，但他已经不再假装了；他已经不再使用面具和面孔了。他变得诚惶诚恐。



这种真实性，这种对接受真相的无畏，改变了你。当你不假装，不制造虚假的爱，不在你周围制造欺骗，不成为一个伪人，你就变得真实了。在这种真实性中，爱产生了；恐惧消失了，爱出现了。这是爱如何产生的内在炼金术。



现在你可以爱了。现在你可以有同情心了。现在你不依赖任何人，因为没有必要。你已经接受了真相。没有必要依赖任何人；没有必要占有和被占有。没有对另一个的渴望。你接受自己——通过这种接受，爱就产生了。



它充满了你的存在。你不害怕恐惧，也不想摆脱恐惧。只要被接受，恐惧就会消失。



接受你真实的存在，你就会改变。记住：可接受性，全然的接受是Tantra最秘密的关键。不要拒绝任何东西。拒绝会使你残废。接受一切——不管它是什么。不要谴责它，也不要试图摆脱它。



它隐含着很多东西。如果你试图摆脱它，你将不得不把你的存在切割成部门、碎片、部分。你会残废的。当你扔一个东西时，其他东西也会和它一起扔——它的另一部分——你就会残废。那么你就不完整了。除非你是完整的，否则你不可能幸福。完整就是圣洁。支离破碎就是生病。



所以我要说，试着去理解恐惧。存在赋予了你。它一定有一些深刻的意义，一定有一些隐藏的宝藏，所以不要扔它。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在你的内在，没有什么是不能用在更高层次的交响乐、更高层次综合中的。









你身上存在的一切，无论你是否理解，都可以成为一个阶梯。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阻碍；让它成为一个台阶。你可以认为它阻碍了道路——它没有阻碍。如果你能在它上面行走，如果你能使用它，站在它上面，一个新的路径视图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向你展示。



你将能够深入观察可能性、未来和潜力。



恐惧是出于某些目的而存在的。试着理解这一点。第一：如果没有恐惧，你就会变得过于自负，不回头。如果没有恐惧，就像你一样，你永远不会试图融入存在，融入宇宙。其实，如果没有恐惧，你将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它在为你做一些事情。无论你是什么，它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但如果你试图隐藏它，摧毁它，创造与之相反的东西，你就会被分裂，变得支离破碎。接受它并使用它。当你知道你已经接受了它的那一刻，它就消失了。试着想想：如果你接受了你的恐惧，它在哪里？



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非常害怕死亡。”他患了癌症，离死很近；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发生。他不能推迟，他知道事情会发生的。几个月内，甚至几周内，它就会出现。



他真的浑身发抖，他说：“只要给我一件事：我怎么才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给我一些咒语，或者一些可以保护我，给我面对死亡的勇气的东西。我不想战战兢兢地死去。”那人说：“我去过许多圣徒那里。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友善。



有人给了我一句咒语，有人给我一些神圣的骨灰，有人把他的照片给了我，有人还给了我其他的东西，但没有什么帮助。



一切都是徒劳的。现在，我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的。现在我不会再去找任何人了。给我点什么。”所以我告诉他，‘你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什么？——只是为了摆脱恐惧？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不能给你任何东西，否则，就像别人已经证明的失败一样，我也会证明自己是失败的。他们给了你一些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能对你说一件事。接受它。如果有颤抖的话就颤抖——该怎么办？死亡就在那里，你感到一种颤抖，那么就颤抖。



不要拒绝它，不要压抑它。不要试图表现得勇敢。没有必要。死亡就在那里。这很自然。全然地害怕。”他说：“你在说什么？你什么都没给我。相反，你说接受。”我说：“是的，你要接受。你只是带着完全的接受去平静地死去。”过了三四天，他又来了，说：“行得通。我好几天都睡不着，但这四天我睡得很深，因为这是对的，你是对的。”他对我说：“你说得对。恐惧在那里，死亡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所有的咒语都是骗人的；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医生可以帮忙，没有圣人可以帮忙。死亡就在那里，这是事实，而人在颤抖。这很自然。暴风雨来了，整棵树都在发抖。当暴风雨经过时，任何圣人都不会问如何不颤抖。



它从来没有用咒语来改变它，保护它。它颤抖着。它是自然的；的确如此。



那人说，但奇迹发生了。现在我不那么害怕了。”如果你接受了，恐惧就会开始消失。如果你拒绝、抗拒、抗争，你就会给恐惧注入能量。那个人平静地死去，无所畏惧，因为他能接受恐惧。接受恐惧，恐惧就会消失。



问题5通过使用与你昨天讨论的第二种技术类似的技术，我听到了一些像河流或溪流流动的声音。我能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如果我理解得正确，就不应该有思想或声音，应该有完全的沉默。那这是什么声音？



一开始，在沉默发生在你身上之前，声音就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好兆头。词语、语言、言语化消失了；第二层是声音。但不要与之抗争；享受它。它会变得音乐，美丽，你会被它的音乐所充满，你会通过它变得更有活力。



当思想消失时，一种自然的内在声音出现了。让它发生吧。沉思一下。



不要与它斗争；只要成为它的见证，它就会加深。如果你不与它斗争，也不制造任何斗争，它就会自行消失，当它消失时，你就会陷入沉默。言语——声音——沉默。语言是人类的，声音是自然的，沉默是宇宙的。



这是一个好兆头，这就是所谓的nada，内在的声音。听它，享受它，成为它的观照者。它会消失的。不要被打扰，不要觉得它不应该在那里。








如果你说它不应该在那里，或者如果你急于以任何方式摆脱它，你会再次来到第一层——文字。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与第二层声音作斗争，你已经开始思考它，文字已经进入。如果你对这个声音说任何话，你已经失去了第二个更深的层次，你又回到了第一个层次。你回到了思想。



什么都不要说，不要想。甚至不要说这是声音。听听吧。



不要在它周围创造任何单词。不要给它任何名字或形式。顺其自然。让它流动，你就是一个观照。小溪在流动，你坐在岸边，只是一个观照——甚至不知道小溪的名字，不知道它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只要坐在声音旁边，它迟早会消失，当它消失时，就会寂静无声。这是一个好兆头——你已经接触到了第二层——但如果你试着去想，你就会失去它；你会回到第一层。如果你不去想它，并且可以享受观照，你会深入到第三层。



结束



=======================================================

第61章：与整体融合的技巧


经文：

88. EACH THING IS PERCEIVED THROUGH KNOWING. THE SELF SHINES IN SPACE THROUGH KNOWING. PERCEIVE ONE BEING AS KNOWER AND KNOWN.
88.每件事物都是透過了悟而被認知。本我透過了悟而在宇宙中閃耀。將一個存有認識為既是知者也是被知者。

89. BELOVED, AT THIS MOMENT LET MIND, KNOWING, BREATH, FORM, BE INCLUDED.
89.摯愛，就在這一刻將心，認識，呼吸、形體，全都包含進來。



我听过一则轶事。在保守党的一次集会上，曼克罗夫特勋爵应邀发言。他准时来到讲台，对公众说——他看起来有点慌乱——他说：“请原谅我把演讲时间缩短了一点，但事实是我的房子着火了。”这是每个人的事实。你的房子也着火了，但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慌乱。



每个人的房子都着火了，但你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死亡，没有意识到你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中。你每一刻都在死去，每一刻你都在失去一个无法挽回的机会。失去的时间就是失去的：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你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短。



这就是我说你的房子也着火的意思。但你似乎一点也不慌乱。你似乎根本不担心。你没有意识到房子着火的事实。事实是存在的，但你的注意力不在那里。每个人都认为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某事。时间不够，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间永远不够。



有一次，魔鬼等了很多年，没有人会下地狱。他在等着欢迎人们，但地球运转得很好，人们都很好，没有人会下地狱。当然，他变得非常担心。他召集了一个紧急理事会。他最伟大的门徒聚集在一起讨论情况。地狱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危机，这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采取措施。于是他征求意见：“我们该怎么办？”一位弟子建议：“我会去地球上与人们交谈，试图说服他们没有上帝，宗教是虚假的，《圣经》、《古兰经》和《吠陀经》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魔鬼说：“这不行，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这么做，对人们的影响不大。通过这样的教导，你只能说服那些已经被说服的人。所以它没有用；这没有多大用处然后第二个门徒，比第一个更微妙，说：“我要去教导人们，并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圣经》、《古兰经》和《吠陀经》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有天堂，有上帝，但没有魔鬼，也没有地狱，所以不要害怕。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减少恐惧，他们就不会为宗教而烦恼，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魔鬼说：“你的建议好一点。



你也许可以，你可能会成功说服少数人，但大多数人不会听你的。他们对地狱的恐惧不如对天堂的贪婪。即使你让他们相信没有地狱，他们仍然会想进入天堂，他们会努力做到这一点。因此，这也不会有多大作用。”第三个门徒，是他们中最狡猾的，他说：“我有一个主意。给我一个尝试的机会。我会去说，任何宗教所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有上帝，有魔鬼，有天堂，有地狱——但不要着急。”魔鬼说，“对？你有正确的方法。你去！”据说，从那以后，地狱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危机。相反，他们担心人口过多。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我们总是认为不着急。如果你的大脑认为不着急，我们谈论的这些技巧将毫无用处。



然后你可以继续推迟，死亡将首先到来。当你认为这有点急，那一天就不会到来，当你认为现在时机就要到来，你会继续推迟。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做某事必须果断。你正处于危机之中——房子着火了。生命总是在燃烧，因为死亡总是隐藏在它的背后；任何时候，你都可能不再。



你不能与死亡争论。你什么都做不了。当死亡发生时，它就会发生。时间很短。即使你活了七十年或一百年，时间也很短。你必须对自己做些什么来改变、蜕变、成为一个新的存在，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不要再拖延了。









除非你觉得这是一场紧急事件，一场深刻的危机，否则你什么都不会做。除非宗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并且你觉得除非做些什么来改变你，否则你的整个生命都是浪费的。。。。如果你非常敏锐、深刻和诚实地感受到这一点，只有这样，这些技巧才会有任何帮助。因为你能理解它们——除非你对此做点什么，否则理解是没有用的。实际上，除非你对它做了什么，否则你还没有理解它们，因为理解必须变成行动。如果它没有成为行动，那么它只是认识，而不是理解。



试着理解这种区别。相识不是了解。认识不会强迫你采取行动。它不会强迫你做出任何改变。它不会强迫你对此做点什么，你会把它集中在心里；它将成为信息。你会变得更有见识。但到了死，一切都停止了。你继续收集很多东西，却从不采取任何行动。它们只是你的负担。



理解意味着行动。



当你理解一件事时，你会立即开始努力，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你觉得它是对的，你就必须对此做点什么。否则，一切都是借来的，借来的知识就无法成为理解。你可以忘记它是借来的——你想忘记它是被借来的，因为感觉它是被借的意味着你的我执受到了伤害。所以你一直忘记它是借来的。渐渐地，你开始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听过一则轶事。一个教堂的会众对牧师感到非常厌烦。



教会成员直接对牧师说：“现在你必须离开了。”牧师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一次，如果你这么说，我就走。”因此，下个星期天，全镇的人都聚集在教堂里，看看牧师在只有一次机会的情况下会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怀疑，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那一天进行如此美妙的布道。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既惊讶又高兴，非常享受。布道结束后，他们聚集在牧师周围，说：“你不必离开。”。你留在这里。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的一生中从未听过。留在这里，当然还有增加你的津贴。”

但后来有一个人，一个非常杰出的会众，问道：“只告诉我一件事。当你开始上课时，你举起左手，同时举起两根手指，当你结束上课时，又举起右手，同时举起两只手指。那么这个符号的含义是什么呢？”牧师说：“意思很简单。那些手指是引号的象征。



那篇讲道不是我的，是借来的。”永远记住那些引号。忘记它们是很好的，你感觉很好，但你所知道的都在引号内；这不是你自己的。只有当某些事情已经成为你自己的经历时，你才能去掉这些引号。



这些技巧是将知识转化为经验。这些技巧是将认识转化为理解。通过这些技巧，那些属于佛、奎师那或基督的东西可以属于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



除非它成为你自己的，否则没有真理是真实的。这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谎言，一个美丽的谎言，但除非它成为你的经历，否则没有真相是真实的——真正属于你自己。



三件事。第一：永远记住你的房子着火了。第二：不要听魔鬼的话。他会不断地对你说不急。第三：记住，认识不是理解。



无论我在这里说什么，都是让你认识。






这是需要的，但还不够。它让你开始了一段旅程，但它并不是终点。做一些事情，让知识不再是知识，不再是记忆，而是成为你的经验和生命。



现在第一个技巧：每件事物都是透過了悟而被認知。本我透過了悟而在宇宙中閃耀。將一個存有認識為既是知者也是被知者。



当你知道某件事时，它就是通过了解而知道的。物体通过知识的力量进入你的脑海。你看着一朵花。你知道这是一朵玫瑰花。玫瑰在那里，你在里面。你的某些东西来到玫瑰花上，你的某些事物投射在玫瑰花上。一些能量从你身上转移，来到玫瑰上，形成它的形状、颜色和气味，然后回来告诉你这是一朵玫瑰。



所有的知识，无论你知道什么，都是通过了解的能力来揭示的。



知道是你的能力。知识是通过这种能力收集起来的。但知道揭示了两件事：已知的和知道的。当你知道一朵玫瑰花时，如果你忘记了知道它的人，你的知识就减半了。所以，当你知道玫瑰花时，有三件事：玫瑰花——已知的；还有知者——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知识。



因此，知识可以分为三点：知者、被知者和了解。



了解就像是主体和客体这两个点之间的桥梁。通常，你的知识只揭示已知的；知情者仍然没有透露。通常，你的知识是一箭：它指向玫瑰，但从不指向你。除非它开始指向你，否则这些知识会让你了解世界，但不会让你了解自己。



冥想的所有技巧都是为了揭示知者。George Gurdgieff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就像这样。他称之为自我记忆。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你知道什么，都要记住知道的人。不要在对象中忘记它。



记住主体。你刚才在听我说话。当你在听我讲话时，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听。第一：你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我身上——然后你就忘记了听者。然后说话人被人知道，而听者却被遗忘了。



Gurdgieff说，在听的时候，要了解说话者，也要了解听者。你的知识必须是双箭头的，指向两个点——知者和被知者。



它不能只朝一个方向流向物体。它必须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被知者和知者。他称之为“自我记忆”。



看着一朵花，也要记住谁在看。这很难，因为如果你真的尝试了，如果你试图意识到知者，你就会忘记玫瑰。



你已经如此执着于一个方向，这需要时间。如果你意识到了知者，那么被知者就会被遗忘。如果你意识到被知的事物，那么知道的人就会被遗忘。



但只要付出一点努力，你就可以同时意识到这两者。当你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时，这个Gurdgieff称之为自我记忆。这是佛陀使用的最古老的技术之一，Gurdjeeff再次将其引入西方世界。



佛祖叫samyak smriti三昧，正念。他说，如果你的头脑只知道一边，那么它就不是处于正确的正念状态。它肯定两者都知道。然后奇迹发生了：如果你同时意识到已知者和知者，你就会突然成为第三个——你两者都不是。只要努力了解已知者和知者，你就会成为第三者，成为观照者。第三种可能性立即出现——一个观照的自我产生了——因为你怎么能两者都知道呢？如果你是知者，那么你就固定在一个点上。在自我记忆中，你偏离了知者的固定点。然后，知者就是你的思想，已知者就是世界，你就成为了第三点，一种意识，一个自我观照。








这第三点是不能超越的，而不能超越的就是终极。可以超越的东西是不值得的，因为那不是你的本性——你可以超越它。我将试图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它。晚上你睡觉做梦。第二天早上，你醒来，梦想就破灭了。当你醒着的时候，没有梦；一个不同的世界进入你的视野。你流落街头，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然后你回到家里，晚上又睡着了。然后，这个你清醒时就知道的世界消失了。然后你就不记得自己是谁了。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是黑人还是白人，贫穷还是富有，聪明还是愚蠢。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你不知道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所有与清醒意识有关的东西都消失了；你进入了梦想的世界。你忘记了醒着的世界；它已经不在了。第二天早上，梦境再次消失。你回来了。



哪个是真的？——因为当你在做梦的时候，真实的世界，你醒着的时候知道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你无法比较。当你醒着的时候，做梦的世界就不复存在了。你无法比较。哪个是真的？你为什么说做梦的世界是虚幻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说，‘因为它在我醒着的时候消失了’，这就不能成为标准，因为你醒着的世界在你做梦的时候就消失了。事实上，如果你这样争论，那么做梦的世界可能会更真实，因为当你醒着的时候，你可以记住这个梦，但当你做梦的时候，却记不起醒着的意识和周围的世界。



那么，哪个更真实、更深刻呢？做梦的世界完全洗去了你所说的真实世界。你的真实世界无法如此彻底地洗去梦的世界；它看起来更坚实，更真实。标准是什么？怎么说？如何比较？



Tantra说两者都是不真实的。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呢？Tantra说，一个同时知道梦的世界和清醒世界的人，他是真实的——因为他从未被超越。他从未被蒙蔽。无论你是做梦还是醒着，他都在那里，没有被蒙蔽。



Tantra说，那个知道梦的人，那个知道现在梦已经停止的人，那个知道清醒世界的人，以及那个知道现在清醒世界已经消失的人，才是真实的。因为不在的就没有意义；它总是在那里。任何经验都无法抵消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无法超越的，你无法超越的是你。如果你能超越它，那就不是你自己了。



这种Gurdjieff的方法，他称之为自我记忆，或者佛的方法，它称之为正确的正念，或者这部Tantra经典，导致了一件事。它们在你的内心引导到一个既不是被知者也不是知者的点，而是一个同时知晓两者的自我观照。



这个自我观照是终极的，你不能超越它，因为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是观照。



除了亲眼目睹，你无法移动。因此，见证是最终的基础，是意识的基本基础。这段经文会向你揭示的。



.每件事物都是透過了悟而被認知。本我透過了悟而在宇宙中閃耀



感知一个人是已知的和已知的。如果你能在自己身上感知到一个既是已知者又是被知者的点，那么你就已经超越了客体和主体两者。那么你已经超越了物质和心灵；那么你已经超越了外在和内在。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知道者和被知者是一体的。没有分歧。



跟随思想，分裂将继续存在。只有见证了自己，分裂才会消失。



对于自我观照，你不能说谁是被知的，谁是知者——两者都是。但这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成为一场哲学讨论。所以尝试一下，实验一下。



你坐在一朵玫瑰旁边：看着它。首先要做的是全神贯注，全神贯注于玫瑰，这样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有玫瑰留在那里——你的意识完全专注于玫瑰的存在。如果注意力是完全的，那么世界就会消失，因为注意力越集中在玫瑰上，其他一切就越消失。世界消失了；只剩下玫瑰了。



玫瑰变成了世界。



这是第一步——集中精力在玫瑰上。如果你不能专注于玫瑰，就很难找到知者，因为那样你的思想总是会转移。因此，专注成为冥想的第一步。只剩下玫瑰；整个世界都消失了。现在你可以向内移动；现在玫瑰变成了你可以移动的地方。现在看看玫瑰，开始意识到你自己——知者。








一开始你会错过。当你转向知者时，玫瑰会从意识中消失。它会变得微弱，它会消失，它会变得遥远。你会再次来到玫瑰，你会忘记自己。这场捉迷藏游戏游戏会继续下去，但如果你坚持下去，迟早会有一天你会突然夹在中间。



知者、思想和玫瑰都会在那里，而你会在中间，看着两者。那个中间点，那个平衡点，就是见证。



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变成了两者兼而有之。那么，玫瑰——已知的，知者——思想，就是你的两翼。那么客体和主体就只是两翼；你是两者的中心。它们是你的延伸。那么世界和神圣都是你的延伸。你已经到达了生命的中心。这个中心只是一个观照。



將一個存有認識為既是知者也是被知者。



从专注于某件事开始。当注意力完全集中时，试着向内移动，注意自己，然后试着保持平衡。这需要时间——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取决于你的努力有多激烈，因为这是两者之间最微妙的平衡。但它发生了，当它发生时，你已经到达了存在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你是根植的、接地气的、沉默的、幸福的、狂喜的，二元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印度教徒所说的三摩地。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神的国。



只是口头上的理解并没有多大帮助，但如果你尝试，从一开始你就会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玫瑰上时，世界就会消失。这是一个奇迹——当整个世界都消失了。然后你会明白，你的注意力是最基本的，无论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哪里，一个世界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从你转移注意力的地方，世界就会坍塌。所以你可以通过你的注意力创造世界。



这样看。你坐在这里。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那么突然间，这个大厅里只剩下一个人；其他一切都消失了，不在那里。



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你恋爱时只剩下一个人？整个世界简直消失了；这是幻影般的阴影。



只有一个人是真实的，因为现在你的思想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的思想完全被一个人所吸收。其他的一切都变成了影子，一种影子的存在——这对你来说不是真实的。



只要你能集中注意力，这种集中就会改变你存在的整个模式，你思想的整个模式。试试吧——任何东西都可以。你可以在佛像、花、树或任何东西上试试。或者只是在你心爱的人或你朋友的脸上——看看脸就知道了。



这很容易，因为如果你喜欢某张脸，你很容易集中注意力。事实上，那些试图专注于佛、耶稣和奎师那的人，他们是恋人；他们爱佛。因此，舍利弗、目犍连或其他弟子很容易专注于佛的脸。他们一看佛的脸，就很容易地向佛扑去。爱就在那里；他们被迷住了。



所以试着找一张脸——任何你喜欢的脸都会做——看着眼睛，专注于这张脸。突然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个新的维度已经打开。



你的思想集中在一件事上——然后那个人或那个事就变成了整个世界。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任何事情上，那件事就会变成整个世界。你通过你的注意力创造了世界。你通过自己的注意力创造了你的世界。



当你全神贯注，像河流一样流向对象时，突然开始意识到这种注意力的最初来源。河水在流动；现在意识到了起源。



一开始，你会一次又一次地迷失；你会改变的。如果你移动到原点，你会忘记河流和对象；它流向的大海。它会改变：如果你来到对象，你会忘记原点。这是自然的，因为思想已经固定在物体或主体上。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退隐的原因。他们只是离开了尘世。离开尘世基本上意味着离开这对象，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自己。这很容易。



如果你离开尘世，闭上眼睛，闭上所有的感官，你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自己，但这种意识是错误的，因为你选择了一个二元性的点。这是同一疾病的另一个极端。








首先，你意识到了对象——已知的，而你没有意识到主体——知者。现在你又固定在知者身上，忘记了被知的，但你仍然在二元性中分裂。这是一个新模式下的旧思维。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重点不是离开对象的世界。不要离开对象的世界。相反，试着同时意识到主体和客体，同时意识到外在和内在。如果两者都存在，只有这样你才能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如果有一个在那里，你会痴迷于它。



那些去喜马拉雅山并封闭自己的人，他们就像你站在相反的位置。你固定在对象上，它们固定在主体上。你被外在所固定，他们被内在所固定。你和他们都不是自由的，因为与那个人同在你就不能自由。和那个你认同人在一起。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两者时，你才能获得自由。然后你可以成为第三个，第三个是自由点。有了一个，你就变得有认同了。有了两个，你可以移动，可以移动，你可以平衡，你可以到达一个中点，一个绝对的中点。



佛祖常说，他的道路是一条中间的道路。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坚持称之为中间道路。这就是原因：因为他的整个过程都是正念的——这是中间的道路。佛说：“不要离开尘世，也不要执着于彼岸。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不要离开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要在中间，因为在中间两者都不是。就在中间你是自由的。只是在中间没有二元性。你已经走到了一体，二元性已经成为你的延伸——只是两翼。”佛祖的中道就是基于这种技术。



它很美。由于许多原因，它很美。第一：它非常科学，因为只有在两者之间才能平衡。如果只有一点，不平衡必然存在。



所以佛说，尘世的人是不平衡的，而那些已经弃世的人在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平衡。一个平衡的人既不处于这种极端，也不处于那种极端；他就住在在中间。你不能称他世俗，也不能称他为非世俗。他可以自由活动；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他已经到了中庸之道。



第二：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很容易。如果你吃得太多，你可以很容易地禁食，但你不能很容易地节食。如果你说得太多，你很容易陷入沉默，但你不能少说。如果你吃得太多，很容易根本不吃东西——这是另一个极端。但要吃得适度，达到一个中点，是非常困难的。爱一个人很容易；恨一个人很容易。简单地漠不关心是非常困难的。从一个极端你可以移动到另一个极端。



要保持中立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中间你必须失去理智。你的思想存在于极端之中。思想意味着过度。思想总是极端的：要么你支持，要么你反对。你不能简单地保持中立。思想不可能中立地存在：它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因为思想需要相反的东西。



它需要反对某些东西。如果它不反对任何东西，它就会消失。那么它就没有任何功能；它无法工作。



试试这个。无论如何，变得中立、冷漠——突然间，头脑就没有了作用。如果你支持，你可以思考；如果你反对，你可以思考。如果你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还有什么可想的呢？佛说，冷漠是中间道路的基础。



UPEKSHA冷漠——对极端漠不关心。试着做一件事：对极端漠不关心。平衡发生了。



这种平衡将给你一个新的感觉维度，在那里你既是知者又是被知者，既是此岸又是彼岸，这个又那个，身体和心灵。你们两者都是，同时两者都不是——高于两者。一个三角形已经形成了。



你可能已经看到，许多神秘的、秘密的社团都使用三角形作为他们的象征。三角形是最古老的神秘符号之一，因为三角形有三个角。通常你只有两个角度，第三个是缺失的。它还没有出现，还没有进化。第三个角度超出了两者。两者都属于它，它们是它的一部分，但它仍然超越并高于两者。











如果你做这个实验，你将有助于在自己体内创建一个三角形。第三个角度会逐渐出现，当它到来时，你就不会陷入痛苦。



一旦你能亲眼目睹，你就不会痛苦。痛苦意味着认同某件事。



但有一点必须记住，那就是你甚至不会认同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佛祖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不会有痛苦。



在三摩地，在狂喜中，不会有痛苦。我不能说会有幸福。”佛祖说：“我不能这么说。我可以简单地说，不会有痛苦他是对的，因为幸福意味着没有任何类型的认同——甚至没有幸福。这是非常微妙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幸福，迟早你会再次陷入痛苦。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幸福，你就准备再次痛苦。你仍然有一种情绪。



你感到幸福：现在你认同了幸福。当你认同幸福的那一刻，不快乐就开始了。现在你会紧紧抓住它，现在你会害怕相反的事情，现在你希望它一直伴随着你。你已经创造了痛苦存在所需的一切，然后痛苦就会进入，当你认同幸福时，你就会认同痛苦。认同就是疾病。



在第三点上，你不认同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来了又过，来了又过去；你仍然是一个观照，只是一个旁观者——中立、冷漠、无认同。



早晨来了，太阳升起了，你亲眼目睹了它。你不会说，‘我就是早晨。’然后，当中午来临时，你不会说，‘我已经成为中午了。’你亲眼目睹。当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你不会说，‘我就是黑暗和黑夜。’你亲眼目睹，你说，‘有早晨，然后有中午，然后有晚上，现在有夜晚。又会有一个早晨，这个循环会继续下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继续观照。”如果你的情绪也可能如此——早上的情绪、中午的情绪、晚上的情绪和夜里的情绪，并且他们有自己的循环，他们会继续前进——你就会成为一个观照。你说，‘现在幸福来了——就像一个早晨。现在，黑夜将来临——痛苦。我周围的情绪会继续变化，我会以自己为中心。我不会依恋任何情绪。我不会执着于任何情绪。我不会对任何事情抱有希望，也不会感到沮丧。我只是观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只是看。当它来临时，我会看到；等它走了，我会看到的。”佛祖用了很多次。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当一个想法出现时，看看它。一个痛苦的想法，一个幸福的想法出现了——看看它。它达到了高潮——看着它。然后它开始下降——看着它，然后它消失了——看它。



崛起、存在、死亡，而你仍然只是一个观照；继续看。第三点让你成为一个观照，SAKSHI，成为一个观照是意识的最高可能性。



第二个技巧：摯愛，就在這一刻將思想，認識，呼吸、形體，全都包含進來。



摯愛，就在這一刻將思想、认知、呼吸、形态，全都包含進來。



这个技巧有点难，但如果你能做到，那就非常棒，非常美。



坐着，不要分开。坐在冥想中，要包容一切——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呼吸，你的思维，你的知识，一切。包容所有人。不要分裂，不要制造任何分裂。通常情况下，我们正在分裂；我们继续分裂。



我们说，‘身体不是我。’有一些技巧也可以使用，但这种技巧完全不同；相反。



不要分裂。不要说，‘我不是身体。’不要说，‘我不是呼吸。’不要说，‘我不是头脑。’只要说“我就是一切”——然后就是一切。不要在你的内心制造任何分裂。这是一种感觉。闭上眼睛包括你身上存在的一切。不要让自己在任何地方处于中心地位——不要处于中心地位。呼吸来了又走，思想来了又走。你的身体形态会不断变化。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你闭着眼睛坐着，你会觉得有时你的身体很大，有时你的身材很小；有时很重，有时很轻，好像你能飞一样。你可以感觉到这种形式的增加和减少。只要闭上眼睛坐着，你就会觉得有时身体很大——填满了整个房间；有时它很小，只是原子。为什么有这种形态改变？随着你注意力的变化，身体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你具有包容性，它就会变得很大；如果你排除——这不是我，这不是我——那么它将变得非常微小，非常小，原子化。



这段经文说：亲爱的，此刻让思想、觉知、呼吸、形态都包含在内。








包含你生命中的一切，不要丢弃任何东西。不要说“这不是我”，说“我是”，并包含其中的一切。如果你能坐着做到这一点，那么奇妙的、绝对新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觉得没有中心；在你身上没有中心。随着中心的消失，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自我；只剩下意识了——意识就像一片覆盖一切的天空。当它生长时，不仅你自己的呼吸会被包括在内，也不仅仅你自己的形体会被包括进来；最终，整个宇宙对你来说变得包容。



Swami Ramteerth在他自己的苦行中使用了这种技巧。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说：“整个世界都在我身上，星星在我身里移动。”有人在和他说话，他说：“喜马拉雅山上非常美丽。”Ramteerth住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人对他说：“喜马拉雅山上的景色非常美丽。”据记载，Ramteerth曾说过：“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山在我里面。”那人一定以为他疯了。喜马拉雅山怎么会在他里面？但如果你练习这种冥想，你会感觉到喜马拉雅山就在你里面。让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可能的。



其实，当你看着我的时候，你看不到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



其实，你在看着我的图片，它就在你的脑海里。你怎么能在这把椅子上认识我？你的眼睛里只有一幅画。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只有光线进入你的眼睛。然后眼睛就不会进入大脑；只有光线穿过眼睛才能进入里面。携带这些射线的神经系统不能将它们作为射线携带；它将它们转化为化学物质。所以只有化学物质会传播，这些化学物质会被解码，你会在脑海中看到我。



你从来没有疯过。你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你在脑海中解码它，你在头脑中了解它。所有的喜马拉雅山，所有的太阳，星星和月亮，它们都在你的脑海中以一种非常微妙的存在。



如果你闭上眼睛，觉得一切都是包容的，你就会知道整个世界都在你的内在移动。一旦你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你里面移动——你个人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一个个体。你已经成为绝对的、非个人的。你已经成为整个存在。



这项技术扩展了你的意识。现在在西方，许多药物被用来扩大意识——LSD、大麻和其他药物。在印度，在过去，它们也被使用，因为它们给人一种虚假的扩张感。所有使用药物的人，对他们来说，这种技术将是美丽的，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们渴望扩张。



当你服用LSD时，你不再局限于自己，你已经变得包容所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个女孩从七层楼跳下，因为她觉得自己死不了，死是不可能的。她觉得自己可以飞，她觉得没有障碍，没有恐惧。她从一栋七层楼的大楼里跳了出来，摔死了。但在她看来，在药物的影响下，没有限制，没有死亡。



意识的扩张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当你扩张时，你会感觉很高。



整个世界，渐渐地，都包含在你的身上。你变得伟大，无限伟大，随着伟大，随着扩张，你所有的个人痛苦都会减少。



但通过LSD或大麻或其他药物，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感觉。



通过这种技巧，这种感觉变得真实——真实的整个世界都在你的内心。这有两个原因。一：我们的个体意识并不是真正的个体；在内在深处，它是集体的。我们看起来像岛屿，但所有深处的岛屿都与地球相连。我们看起来像岛屿，不同——我有意识，你有意识——但你的意识和我在深处的意识是一体的。



它与大地相连，大地是基本的大地。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很多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你独自冥想，进入其中会更困难，但如果你和一个团队一起冥想，那就很容易了，因为整个团队都是一个整体。在冥想营中，我感觉到并观察到，两三天后，你的个体性就不再存在了；你成为更大意识的一部分。



非常微妙的波动正在被感知，非常微妙的波浪开始移动，群体意识进化。



所以当你跳舞的时候，你并不是真的在跳舞，而是群体意识在跳舞；你只是它的一部分。节奏不仅在你体内，节奏也在你之外。节奏围绕着你。在一个群体中，你不是。表面上的岛屿现象被遗忘了，而更深层次的一体现象被实现了。













在一个群体中，你更接近神；孤独的你离得更远，因为你再次集中在我执、表面的差异、表面的分离上。这项技巧很有帮助，因为实际上你与宇宙是一体的。这只是一个如何挖掘它或如何陷入其中并实现它的问题。



和一个友好的团体在一起总是能给你能量。和一个敌对的人在一起，你总是觉得自己的精力被耗尽了。为什么？如果你和一个友好的团体在一起，在一个家庭里，你坐着，放松，只是在一起，你会感到精力充沛。遇到一个朋友，你会感觉比以前更有活力。而路过一个敌人，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能量，你会感到疲惫。发生了什么？



当你遇到一个友善、富有同情心的群体时，你忘记了自己的个性；你降到了可以坦诚的基本水平。当有人敌对时，你会变得更加个人化、自我中心主义；你执着于自我。因为这种执着，你会感到疲惫。所有的能量都来自根；所有的能量都伴随着一种集体存在的感觉。



一开始，做这种冥想，你会感觉到一个集体正在升起，然后最终一个宇宙意识出现了。当所有的差异消失时，所有的边界都消失了，存在仍然是一个整体、一个单元、一个整体；那么一切都包括在内。



这种包容一切的努力始于你自己的个体存在。包含



亲爱的，此刻让思想、认知、呼吸、形体都包含在内。



基本点是要记住包容性。不要排斥。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包容，包容。包容并成长。包括并展开。用你的身体去尝试，然后也用外面的世界去尝试。



坐在树下，看着这棵树，然后闭上眼睛，感觉这棵树就在你体内。看着天空，然后闭上眼睛，感觉天空就在你里面。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然后闭上眼睛，感觉太阳在你体内升起。感觉更具包容性。



一次伟大的经历将发生在你身上。当你感觉到这棵树就在你体内时，你会立刻感到更年轻、更新鲜。这不是想象，因为树和你们都属于地球。你们两个都植根于同一个地球，并最终植根于相同的存在。所以，当你感觉到这棵树在你体内时，这棵树就在你体内——这不是想象——你会立即感受到效果。



这棵树的活力、绿色、清新、微风吹过，都会在你的心中感受到。包括越来越多的存在，不要排斥。



在许多方面，许多世界教师一直在教授这一点。



耶稣说：“爱你的敌人如同爱你自己。”这是一次包容性的实验。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我为什么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的敌人？”？他是我的敌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他呢？我怎么能爱呢？”他的问题似乎很重要，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说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敌人。这不是为了任何社会政治，不是为了社会的任何改变，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为了给你一种扩大的存在感和意识。



如果你能把敌人包括在内，他就不会伤害你。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杀了你：他可以杀了你，但他不能伤害你。当你把他排除在外时，伤害就来了。当你把他排除在外的那一刻，你就变成了我执，分离，孤独，与存在隔绝。如果你把敌人包括在内，那么一切都包括在内。当敌人可以被包括在内时，为什么不包括树和天空呢？



对敌人的强调是，如果你能把敌人包括在你的存在中，你就能把一切都包括在内；那么就没有必要排除任何东西。如果你觉得你的敌人包含在你里面，那么即使是你的敌人也会给你活力和能量。他不会对你有害。他可以杀死你，但即使他在谋杀你，他也不能伤害你。当你排除在外时，这种伤害来自你自己的想法。



但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反——甚至朋友也不包括在内。



敌人被排除在外，甚至朋友也不包括在内。即使是你的爱人，你的爱人也不包括在内。当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时，你并没有融入他或她。你保持独立，你控制自己。你不想失去你的身份。正因为如此，爱变得不可能。



除非你失去了身份，否则你怎么能爱？你想保持你自己，你的爱人想保持他自己，没有人准备好融合，没有人愿意包容。两者都被排除在外，两者本身都被括在一起：没有交会，没有合并，没有交流。如果连情人都不包括在内，那么你的存在必然是最贫穷的。你一个人，可怜的，一个乞丐。包括整个存在，你就是皇帝。


所以请记住：让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冥想，还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法。尝试包含越来越多的内容。你包含的东西越多，你扩展的范围就越大，你的边界就越远去到存在的角落。终有一天你包含了整个存在。这是所有宗教体验的终极。



亲爱的，此刻让思想、认知、呼吸、形体都包含在内。



结束






=======================================================


第62章：现在就是目标



注：本书中讲到分性别地方，应当按心理性别为准。



问题1昨天你说一个人应该努力实现目标，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是，前段时间你也说过，实现目标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一场毫不费力的嬉戏。你如何调和“匆匆忙忙”和“玩”这两个词？——因为一个匆忙的人永远不会得到玩的乐趣。



第一件事：不要试图调和不同的技巧。当我说不要着急，完全忘记时间，不要认真，不要付出任何努力，臣服，放手时，这是一种不同的技巧。这只适用于一部分人类——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这种技巧——而能做这种技巧的人不能做相反的技巧。



这种技巧是为女性化思维准备的。不一定所有的女性都是女性，也不一定所有男性都是男性，所以当我说女性化思维时，我指的不是女性。女性化心理意味着一种可以臣服的心理，一种可以像子宫一样接受的心理，可以是开放的、被动的。人类的一半可以是这种类型，但另一半则完全相反。正如男人和女人是人类的两半一样，女性思维和男性思维也是人类头脑的两半。



女性思维是不作出努力。如果它努力，它将永远不会到达任何地方。



这种努力将是它的毁灭；它只会造成痛苦和紧张，而不会取得任何成就。



女性思维的工作就是等待并允许事情发生。



就像一个女人：即使她恋爱了，她也不会主动。如果一个女人采取主动，你完全有理由害怕和逃避，因为这种态度就是男性的态度——在女性的身体里有一个男性的头脑，你会遇到困难。如果你真的是男性，那么这个女人会立刻失去吸引力。如果你是女性——身体上是男性，但思维上是女性——只有这样，你才能允许女性主动，你才会快乐。但从身体上来说，她是一个女人，而你是一个男人；精神上你是女性，她是男性，她是男人。



一个女人会等待。在你说出“我爱你”这句话并做出承诺之前，她永远不会说出这句话。在等待中是女性的力量。男性的思想具有攻击性。它必须有所作为。它必须行动起来，采取主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精神道路上。如果你有一个好斗的头脑，一个男性的头脑，努力是必要的。那就抓紧时间；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和机会。然后制造一种紧迫感和危机，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全部投入到你的努力中。当你的努力变得全面时，你就会实现。如果你的思维是女性化的，那么就一点也不着急。



没有时间了。



你可能注意到，也可能没有注意到，女性没有时间感。



于是丈夫站在屋外，按着喇叭说：“下来！”妻子说：“我已经告诉你一千次了，我一分钟后就来。我已经连续两个小时告诉你我一分钟后就来。所以不要生气。你为什么按喇叭？”女性化的思维不可能有时间感。男性化好斗的思维有时间担忧，时间意识。他们完全不同。



女人一点也不着急——不着急。真的，无处可去。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很少能成为大领导者、大科学家、伟大的战士——她们不能成为。但有时有异常的女人，她们有男性化的思维。例如，圣女贞德，或拉克西米白：他们只是在身体上的女性；思维一点也不女性化。它是男性化的。



对于女性来说，没有目标，我们的世界是以男性为导向的。因此，在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女人不可能真正伟大，因为伟大与目标有关。必须实现某些目标；然后你就变得伟大了——而女性的思维并不追求任何目标。现在她很开心。此时此刻她很不高兴。无处可动。



女性思维存在于当下。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的好奇心从来都不适合远方；它总是与邻里有关。她对越南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



她对另一所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亲密的，这里的。这个人看起来很荒谬：“你为什么担心尼克松在做什么，或者毛在做什么？”这个女人对附近正在发生的风流韵事很感兴趣。



她对近处感到好奇；远方是没有意义的。时间不存在。



对于那些有目标的人来说，时间是存在的。记住，只有当你必须到达某个地方时，时间才能存在。如果你不必去任何地方，时间的意义是什么？那就不急了。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东方是女性，西方是男性。东方从不太关心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是疯狂的。东方一直很悠闲：缓慢地移动，好像根本没有移动；没有改变，就没有革命。这是一种无声的进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产生噪音。西方简直疯了：每天都需要革命，一切都必须成为一场革命。除非一切都在改变，否则我们似乎哪儿也不会去；我们变得静止了。如果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处于动荡之中，那么西方就会觉得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东方认为，如果发生动乱，就意味着我们生病了。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变化。如果一切都好，就没有必要进行任何革命，任何改变。



东方人的思维是女性化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东方，我们赞美所有的女性品质：同情、爱、同情、非暴力、接受、满足——所有这些都是女性品质。在西方，所有的男性品质都受到赞扬：毅力、意志力、自我、自尊、独立、叛逆——这些都是在那里受到赞扬的价值观。在东方——服从、臣服、接受。其基本态度是东方女性化，西方男性化。



这些技巧不能混淆，不能以任何方式合成。臣服的技巧是为女性思维准备的。努力的技巧，意志的技巧，是为男性思维准备的。它们必然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如果你在两者之间进行任何综合，你就会制造出一个大杂烩——毫无意义、荒谬甚至危险。它对任何人都没有用。



所以请记住这一点。这些技巧很多时候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它们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思维，而且没有做任何综合的努力。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件事是矛盾的，不要对此感到不安——事实确实如此。只有非常小气的头脑才会害怕矛盾。他们会变得不安，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不矛盾，一切都必须一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生命是不稳定的。



生命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真理不可能是无争议的；只有谎言才能不具争议性，只有谎言才能始终如一。



真理必然是不一致的，因为它必须涵盖生活中的一切。它必须是全面的。生活是矛盾的。有男有女：我能做什么，Shiva能做什么？男人和女人完全相反；这就是他们被吸引的原因。否则就没有吸引力了。事实上，相反类型的存在，差异，创造了吸引力。相反的极性变成了磁力。这就是为什么当男人和女人相遇时会有幸福，因为当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相遇时，他们会互补。他们互补，因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相互湮灭，在男人和女人真正相遇的那一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是完全的；当他们的生命在爱中相遇时，他们都消失了。



然后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纯粹的存在是存在的，这就是它的幸福。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的内在，因为深入的分析表明，在你的内部也有一个极性。现在，现代深层精神分析方法已经揭示，有意识的头脑和无意识的头脑在你的内心也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的意识是男性的，你的无意识是女性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的意识是女性的，你的无意识是男性的。无意识是有意识的对立面。在深度冥想中，你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会产生一种深度的高潮，一种性交，一种爱——它们成为一体。



当他们成为一体时，你会获得最高的幸福。



所以男人和女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相遇。你可以遇到一个在你之外的人：那么这次会面只能是短暂的，非常短暂的。在一秒钟的时间里，顶峰来临，然后一切都开始消失。男人和女人的另一种相遇发生在你的内在：你的意识和无意识相遇。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种会面可能是永恒的。性快感也是对精神的一瞥——只是短暂的——但当真正的相遇发生在内在时，它就变成了三摩地，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现象。



但你必须从你的意识开始，所以如果你的意识是女性的，臣服会有帮助。记住，作为一个女人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女性的思维。这就造成了困难。否则，一切都会很容易：然后女人会走臣服的道路，男人会走意志的道路。但这并不那么容易。有些女性有着男性化的头脑——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非常激进。它们每天都在成长。












妇女解放运动将造就越来越多的男性化女性。他们将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到那时臣服的道路将不适合他们。而且，由于女性变得与男性竞争，男性正在从侵略中倒退，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了。



臣服的道路对未来的男人将越来越适用。



所以你必须自己决定。不要从估值的角度来思考。不要以为你是个男人怎么会有女性思维呢？你可以拥有，这里面没有什么错；它很美。不要以为你是个女人怎么会有男性思维？这里面没有错；它很美。对自己的想法要真诚。试着去理解你有什么样的头脑，然后沿着适合你的道路走，不要试图创造任何综合。



不要问我如何调和这两者。我不会。我从不赞成调和，也不赞成不矛盾的声明。他们既愚蠢又幼稚。生活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生命是有活力的。只有死亡是一致和不矛盾的。生命在对立中，在遇到相反的两极时，这种对立、挑战创造了能量。它释放能量，生命在其中移动。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一种辩证运动——命题，对偶，然后合成再次成为命题，并创造自己的对偶，这一直在继续。生活并不单调。这不符合逻辑。它是辩证的。



你必须理解逻辑和辩证的区别。问题是因为你认为生命是合乎逻辑的，所以你问你将如何调和，因为逻辑总是调和的；逻辑不能容忍矛盾。



逻辑不能容忍矛盾。逻辑必须以某种方式解释它不是矛盾的，如果它是矛盾的，那么两者都不可能是真的；那么肯定有人错了。



两者都可能是错的，但不可能都是真的。逻辑学试图在任何地方找到不矛盾的东西。



科学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不是完全真实的生命，不可能。生命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它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怕相反；它使用了相反的方法。对立只是表面上相反；在内在深处，他们一起工作。这是辩证的，而不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对立面之间的对话——一种持续的对话。



想一想：如果没有矛盾，生命就会死，因为挑战从哪里来？吸引力从哪里来？能量将从哪里释放？它将是单调的、死的，生命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辩证法，因为相反。男人和女人是最基本的对立，然后挑战创造了爱情的现象。整个生命都围绕着爱。如果你的爱人和你完全融为一体，没有任何隔阂，你们两个都会死。



到那时你将无法生存。你们两个都将从这个辩证过程中消失。



只有当一体性永远不完整，你才能存在于这生命中，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才能靠近。



这就是情侣吵架的原因。这种斗争创造了辩证法。他们将战斗一整天。他们将远离彼此，他们将成为敌人。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两极对立；他们已经搬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了。情人开始思考如何杀死这个女人，女人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这个男人。他们已经走到了最远的角落。然后在晚上他们又做爱了。



当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吸引力又来了。他们又一次从如此遥远的地方看去，感觉被吸引了。然后他们又变成了单纯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恋人。然后他们是男人和女人，陌生人。他们将再次坠入爱河。他们会靠近的。当他们在某一刻成为一体时，这将是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快乐。



但当它们成为一体的那一刻，消失的过程又开始了。在妻子和丈夫成为一体的那一刻，如果他们能见证这一切，他们就会看到他们又开始分开了。就在顶峰到来的那一刻，这个过程开始不同，开始分离，开始相反。这种情况还在继续——你一次又一次地靠近又离开。



这就是我说的——生命通过极性创造能量。没有极性，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两个恋人真的成为一体，他们就会从生命中消失。



他们真的解放了。他们将不再转世；将没有来世。



如果两个恋人能够完全融为一体，那么他们的爱就成为了最深的冥想。他们成就了佛祖在菩提树下的成就。他们取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实现了非二元性。现在他们不可能存在了。








我们所知道的存在是对偶的、辩证的，这些技巧是为存在于对偶性中的你们而设的。所以会有很多矛盾，因为这些技术不是哲学；这些技术是为了实践和生活。它们不是数学公式；它们是真实的生命过程。它们是辩证的，是矛盾的。所以不要要求我调和它们。它们不一样，是相反的。



试着找出你喜欢的类型。你能放松一下吗？你能放手吗？你会处于被动的时刻，什么都不做吗？——那么所有需要意志的技巧都不适合你。



如果你不能放松，如果我对你说放松，而你立即问我如何放松，那么“如何”就表明了你的思维。这跟“如何”表明你不努力就不能放松。即使是为了放松，你也需要一些努力，所以你会问“如何”；。放松就是放松；没有方法。如果你能放松，你就知道如何放松。你只是放松一下。没有任何努力，也没有任何方法。



就像晚上一样，你会睡着。



你从来不会问怎么睡觉。但也有人失眠。如果你对他们说，‘我只是把头放在枕头上，没关系，我睡着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你。他们的怀疑是有意义的。他们无法相信你；你在骗人，因为他们还把头枕在枕头上。他们整晚都在摇头，什么也没发生。



他们会问如何把头放在枕头上？一定有一个秘密你没有告诉他们。你在骗人；全世界都在欺骗他们。



每个人都说，‘我们只是去睡觉。没有“怎么做”，也没有技术他们不能相信你，你也不能责怪他们。你说，‘我们只是低下头，闭上眼睛，关灯，就睡着了。’他们也做同样的程序，做同样的仪式，他们做得比你做过的更正确，但什么都没发生。灯关了，他们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什么也没发生。一旦你失去了放松的能力，就需要技巧。然后他们需要技术；如果没有技术，他们将无法入睡。



所以，如果你有一颗可以放松的心，那么臣服就是你的选择。不要制造任何问题——那就臣服吧。你们中至少有一半人能做到这一点。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百分之五十是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思维的人是按比例存在的。



在每一个领域，他们总是五五开，几乎五五开。因为一个男人的存在离不开一个女人的对立。自然界存在着深刻的平衡。



你知道吗？——每出生一百个女孩就会出生一百一十五个男孩，因为男孩比女孩弱——所以当他们性成熟时，十五个男孩就会死。每出生一百个女孩就会出生一百一十五个男孩。女孩更强壮：她们更有耐力，更有抵抗力。男孩很弱，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抵抗力，所以115个男孩是为100个女孩而生的。然后十五个男孩死了。当他们性成熟的那一刻，到14岁时，这个数字将是相同的。每个男人都对应一个女人，每个女人都对应一个男人，因为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没有它，他们就无法生存；需要极性相反的东西。



内在的思维也是如此。存在，自然，需要一种平衡，所以你们中有一半是女性，可以很容易地深深臣服。但是你可以给自己制造麻烦。你可能觉得你可以臣服，但你会想，‘我怎么能臣服？’你觉得你的自尊心可能受到了伤害。你害怕臣服，因为有人教你：“要自强。保持自强。不要丢失自我。不要把你的控制权交给别人。始终掌控局面。”这已经被教导；这些都是教给我们的障碍。



所以你会觉得你可以臣服，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给你的其他问题。他们制造了问题。如果你真的觉得臣服不适合你，那就忘掉它。这是不值得担心的。然后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努力上。



所以这是两个极端。第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你就不用去任何地方。没有目标，没有上帝可以实现，没有未来的天堂——什么都没有。现在不要着急，忠于当下，所有男性头脑可以通过匆忙、努力实现的事情，你会毫不费力地在此时此地实现。如果你能放松的话，现在你已经达到了目标。





男性思维的人将不得不绕来绕去，直到它完全累了，然后它就倒下了；只有这样它才能放松。进取、努力是男性耗尽心智所必需的。当这种疲惫发生时，它就有可能放松和臣服。臣服只会在最后到来；对于女性来说，它总是在开始。你们接触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接触的方式不同。



所以，当我昨天说‘不要浪费时间’时，我是对男性说的。如果我说要赶时间，制造这样一个紧急情况，让你的全部能量和存在变得精确、集中，只有在集中的努力中，你的生命才会变成火焰，这是针对男性的思维，男性的头脑。



对于女性来说，放松一下，你就已经是一团火焰了。



正因为如此，你有马哈维亚，你有佛，你有耶稣，奎师那，拉姆，查拉图斯特拉，摩西，但你没有类似的女性名单。并不是因为女性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们也取得了成就，但方式不同。这整个历史都被男人记录了下来，男人只能理解男性的心智。男人无法理解女人的心思。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真的很难。



一个男人无法理解，一个女人，仅仅做一个简单的家庭主妇，就可以成就一个佛如此艰难、如此艰辛地成就的事情。一个男人无法想象，他不可能想象一个女性思维的人仅仅通过做一个家庭主妇就能达成：活在当下，感受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地，不为其他事情烦恼——没有目标，就没有灵性；只是爱孩子，爱丈夫，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女人，简单快乐。没有必要像马哈维亚那样付出如此艰巨的努力——十二年的长期艰苦努力。



但男人会欣赏马哈维亚，因为他能欣赏他的努力。



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就达到了成就，对男人来说，这是没有价值的。他不会欣赏。



他可以欣赏的人，是一个Tensing，一个Hillary，是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不是因为珠穆朗玛峰值得，而是因为需要付出如此多的努力，这是如此危险。



如果你说你已经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会笑的，因为珠穆朗玛峰没有意义——到达它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当珠穆朗玛峰变得容易到达的时候，对于男性来说，所有的吸引力都消失了。在珠穆朗玛峰上没有什么可实现的。当Hillary和Tensing到达那里时，什么都没有实现，但男性思维感到如此荣耀。



Hillary去世时，我正在上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激动不已。我问一位女教授，“你对Hillary和Tensing登上珠穆朗玛峰有什么看法？”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激动。这有什么意义？他们到达那里得到了什么？即使是去市场，去商店，也会更好。”。对于女性来说，这是无用的。去月球？——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必要。但对于男性来说，这不是目标。其实，努力才是重点，因为这样他就证明了自己是男性。他们的努力、侵略性和死亡的可能性都让他激动不已。



危险对男性来说很有吸引力。对于女性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实际上被记录了一半。另一半完全没有记录，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成佛；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们的衡量标准，我们的标准，不能应用于女性思维的人。



所以，首先确定你自己的思维类型。首先思考你自己的思维——你有什么样的思维——然后忘记那些不适合你的技巧。不要试图调和它们。



问题2：你说过，“学会将越来越多的存在融入你的存在中。从所有存在的根源汲取能量。甚至要包容你的敌人。我怎么能包容我的敌人，同时又完全陷入仇恨的情绪中呢？这不会导致压抑吗？



我说过要包容你的敌人，但我没有说过要从敌人开始。从朋友开始。就像你现在这样，你甚至不包容你的朋友。从朋友开始。即便如此，也很难让朋友融入你的存在，让他进入你的内心并渗透到你身上，对他敞开心扉，变得接受。从朋友开始。从爱人开始，从心爱的人开始。不要跳到敌人。



你为什么要跳到敌人？——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完成的’，所以你可以放弃它。要从第一步开始。而你从最后一个开始。




旅程如何成为可能？你总是从最后一步开始。第一个还没有进行，所以最后一个只是想象中的。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你如何从结尾开始？敌人是最后一个被包括在内的点。



如果你能把你的朋友包括在内，那就有可能了，因为只有朋友才会成为敌人。



如果不先把某人当朋友，你就不能把他当敌人。或者你能吗？



如果你想让某人成为你的敌人，首先需要友谊。友谊将是第一步。



据说佛祖说过：“不要交朋友，因为这是树敌的第一步。”佛说：“要友善；不要交朋友。如果你交到了朋友，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离你成为敌人不远了包括朋友。从近处开始，从头开始。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



你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当你必须包容朋友时，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是朋友或敌人的问题。这是你的开放性的问题。即使是对朋友你也是封闭的；即使和朋友在一起，你也会保持警惕；即使和朋友在一起，你也没有完全暴露你的存在，那么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呢？



只有当没有恐惧，当你不害怕，当你可以允许他进入你的内在，并且你没有做出任何安全安排时，你才能把他包括在内。即使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你也是封闭的；你还没有敞开心扉。还有一些事情是秘密的，私人的。如果你有隐私，你就不能公开，也不能包容，因为这样隐私就会被公开，你的秘密就可以公开。



即使包容一个朋友也不容易，所以不要认为包容一个敌人是困难的——现在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教导变得不可能，基督徒变得虚伪。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耶稣说，“爱你的敌人”，而你甚至没有能力爱你的朋友。他给了你一个不可能的目标。你一定会成为伪君子；你不会是真实的。你会说爱——爱你的敌人——然后你会恨你的朋友。我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第一件事：现在不要想着敌人。这是你思想的诡计。想想朋友。第二件事：问题不是包容某人；问题是要包容。这是你意识的一种品质。创造包容，创造品质。



你如何创造品质？——这就是技巧。你坐在一棵树旁边。



看那棵树。它在你的外面，但如果它真的在你的外边，你就不可能知道它。



它的某些东西已经在你内在传播；这就是你知道树在那里的方法。它是绿色的。但是你知道绿色存在于你身上，而不是树上吗？当你闭上眼睛时，这棵树不是绿色的。



现在科学家们说，颜色是由你决定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无色的；不存在任何颜色。当来自特定物体的光线与你的眼睛相遇时，颜色就产生了。



然后创建颜色。所以颜色是由你的眼睛决定的。这是一棵树和你的相遇，绿色就在这里发生。花儿在那里盛开：香味扑面而来，你闻到了它。但这种香味也是你散发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的。只有波浪向你袭来，你把它翻译成气味。是你的鼻子闻到的。如果你不在那里，就没有气味了。有一些哲学家，比如伯克利Berkeley、龙树Nagarjuna、商羯罗Shankara，他们说世界是不真实的，它存在于你的脑海中，因为我们对世界的任何了解都是由我们自己给予的。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和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说，事物本身是不可能被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不是事实；只是我们的投影。



你的脸在我看来很美；这是我的态度。你的脸既不漂亮也不难看。



是我让你变得美丽或丑陋。这取决于我：这是我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没有人说你丑陋或美丽，你也不会。你会吗？如果你独自一人在地球上，你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你是聪明还是愚蠢？你什么都不是。其实，你不可能独自存在于地球上。你不可能。



如果你坐在树旁，冥想。睁开眼睛看着树，然后闭上眼睛看着内在的树。如果你尝试——再次睁开眼睛，沉思这棵树，然后闭上眼睛，看着里面的树——一开始，里面的树将是外面的树的微弱阴影，但如果你继续下去，它将逐渐拥有与外面的树相同的实相和存在。








如果你继续并坚持下去，这是很困难的，总有一刻，外部的树会变成内部的影子。内在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有活力，因为现在你的内在意识是它的土壤。现在它植根于内在意识。现在它是意识上的感觉，真的。这是罕见的事情。



因此，当耶稣或像耶稣这样的人谈论上帝的国时，他们用如此丰富多彩的语言说话，以至于我们认为他们要么疯了，要么只是幻觉。两者都不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包容存在。他们自己的内在意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赋予生命的现象。现在，任何种在里面的东西都变得有生命。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芳香，更加有生命力——仿佛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世界；它属于另一个世界。诗人对此略知一二。神秘主义者对此知之甚深，但诗人对此也知之甚少。他们瞥见了。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所包含的世界。



试着去包容。这就是我所说的包容的意思：让树扎进去，扎根在那里。把花放进去，让它在那里开花。你不能相信，因为除非你经历过，否则没有办法。专注于一个花蕾，一朵玫瑰花的花蕾。集中注意力，继续集中注意力，让它转移到内在。



当你对芽的内在体验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外部的，真正的芽，所谓的真正的芽看起来只是它的影子——真正的想法现在在内部，真正的本质在内部，外部只是一个模糊的复制品——当你走到这一步时，闭上眼睛，专注于内部的芽。



你会惊讶的，因为内在的芽会开始开放。它会变成一朵花，一朵你不知道的花。你不能在外面遇见那朵花。



现在，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当一些东西开始在你体内生长，开放，绽放。



用这个办法要包容，然后慢慢地让你的界限扩大。包容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包容陌生人，然后你将能够包容敌人。这将是最后一点。当你可以把敌人包容在内，你可以允许他进入你的内在，扎根在那里，成为你意识的一部分，那么没有什么是对你不利的。然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你的家。然后没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人是外人，你在其中很自在。



但要注意狡猾的思想。思想总是会对你说一些你不能做的事情，当你不能做时，思想会说：“这些都是荒谬的事情。



离开他们。”思想会设定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永远记住这一点，不要成为自己思想的牺牲品。总是从可能的地方开始；不要跳到不可能的地方。如果你能在可能中成长，那么不可能只是它的另一端，它并不与之相反；它只是另一端。这是同一个光谱——光谱的另一端。



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我如何才能在全然陷入仇恨情绪的同时包容我的敌人？这不会导致压抑吗？



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理解的微妙之处。



虽然你讨厌，但我不说压抑它，因为任何被压抑的东西都是危险的。



如果你压抑了一些东西，你就永远无法敞开心扉。然后你创造了一个私人的世界，不允许你包容其他人。你会一直害怕你压抑的这件事，因为这件事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第一件事：不要压抑愤怒、仇恨或任何事情。但也没有必要在别人身上发泄。



你把它发泄在某人身上是因为你觉得对方有责任——这是错误的。对方不负责任；只有你有责任。你感到仇恨是因为你很仇恨，而对方只给了你一个机会，没有别的。如果你来虐待我，你只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说出我内心的一切。如果有仇恨，仇恨就会出来。如果有爱，那么爱就会出来。如果有同情心，那么同情心就会出来。你只是我被揭露的一个机会。



如果仇恨出来了，不要觉得对方有责任。他只是发挥了作用。我们在梵语中有一个美丽的词——nirmit——演奏。他不是原因；事请总是内在的。他只是把这件事说出来的工具。所以，只要感谢他——感谢他让你意识到自己隐藏的仇恨。他是个朋友。你把他变成敌人，因为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强加给他。你认为他在制造仇恨。



没有人能在你身上创造任何东西，永远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去找佛祖并虐待他，他不会恨你，也不会生你的气。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惹他生气。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少了，而是因为那里没有愤怒，你不能把它拿出来。对方不是仇恨的来源，所以不要把仇恨扔向他。只要感激他，把你内心的仇恨抛向天空。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也要包容仇恨。这是一个更深的领域，更深的维度。也要包容仇恨。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每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每当你称之为坏的、邪恶的事情发生时，你永远不会把它包容进自己。每当好事发生时，你都会把它容进来。如果你在爱，你会说：“我就是爱。”当你仇恨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说‘我就是仇恨’当你有同情心的时候，你会说：“我就是同情心。”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说‘我就是愤怒’你总是说，‘我生气了’——就好像愤怒发生在你身上；就好像你不是愤怒——这只是外界发生的事情，一些偶然的事情。当你说‘我是爱’时，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偶然的事情，也不是来没有来头的事情。它来自内部。



你想把任何好的东西都包括进来，任何坏的都排除在外。



也要包容坏的一面。因为你是仇恨，你是愤怒，除非你深深地感受到“我是仇恨”，否则你永远不会超越它。



如果你能感觉到“我是愤怒”，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就会立即开始。当你说“我是愤怒”时会发生什么？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第一：当你说‘我是愤怒’时，你与你所说的愤怒不同。这不是真的，从一个不真实的基础上，任何真实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这不是真的——这种愤怒是你；这是你的能量。它不是与你分开的东西。



你想把它分开是因为你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虚伪的形象——你从不生气，你从不仇恨，你总是充满爱，你总是善良和同情。你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假象。这种假象是你的我执。



这个我执继续对你说，‘减少愤怒，减少仇恨，它们都不好。’不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给你留下好形象；它们不能满足你的我执和你的形象。



你是一个好人，受人尊敬，善良，有教养——你有自己的形象。有时你会从形象中掉下来——那是意外。然后你又恢复了你的形象。这些都不是意外，其实，他们对你更真实。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真实的自己会比你虚伪的微笑更真实地展现出来。当你表现出你的仇恨时，你比假装爱时更真实。



第一件事是要真实。包容仇恨，包容愤怒，包容你内在的一切。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包容在内，你的虚伪形象就会永远消失，这很好。你从虚伪的形象中解脱出来真是太美了，因为它会继续制造复杂性。随着形象的平息，你的我执也会平息，这是通往灵性的一扇门。



当你说‘我是愤怒’时，你怎么会有我执呢？当你说，‘我是仇恨，我是嫉妒，我是残忍。我是暴力，‘你怎么会有我执？当你说‘我是梵天’时，你很容易就拥有了我执。我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那就很容易有我执，“我是atma，至高无上的自我”——那就很容易有我执。但当你说‘我是嫉妒、仇恨、愤怒、激情、性’时，你就不会有我执。随着虚伪的形象，我执坍塌；你变得真实、自然。然后才有可能了解你的真实。然后你可以在没有任何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处理你的愤怒。是你。你必须明白这是你的能量。



如果你能了解你的愤怒，那么这种了解就会改变和转化它。如果你能了解愤怒和仇恨的整个过程，在了解的过程中，它就会消失，因为愤怒和憎恨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对它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不警惕它。所以，每当你不警觉时，你就会生气。



当你警觉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警觉性吸收了所有会变成愤怒的能量。



佛祖一次又一次地对他的僧侣们说：“我不是说不要生气。我说，当你生气的时候，要警觉。”这确实是蜕变的基本原理之一`我没有说不要生气。我说：生气的时候要警觉’试试看。当愤怒来临时，要保持警觉。看它。观察它。注意它。不要睡着。你越警觉，愤怒就越少。在你真正警觉的时刻，愤怒不在——同样的能量变成了警觉。






能量是中性的。同样的能量变成了愤怒。同样的能量变成了仇恨。同样的能量变成了爱。同样的能量变成了同情心。能量是一体的；这些都是表达式。在一些基本情况下，能量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情绪。如果你不警觉，能量可能会变成愤怒，能量可能变成性，能量可能成为暴力。如果你很警觉，它就不会变成——警觉、意识、觉知，不允许它在这些凹槽中移动。它就会在平面上移动——同样的能量。



佛说：“走路，吃饭，坐着。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做，但要有充分的意识，有觉知，意识到你在做。”有一次，佛陀正在行走，一只苍蝇来了，坐在他的额头上。他正在和一些和尚说话，所以他没有真正注意到苍蝇，只是挥了挥手，苍蝇就离开了他的额头。



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些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事情，因为他的意识是针对与他交谈的僧侣，所以他对僧侣们说：“对不起，请稍等。”他闭上眼睛，再次举起手来。僧侣们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苍蝇了。他再次举起手，在苍蝇所在的地方附近挥手——而苍蝇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把手伸回来，然后睁开眼睛说：“你现在可以问了。”但是那些僧侣说：“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要求。现在我们想问你做了什么。那里没有苍蝇，你做了什么”佛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完全有意识地举手。有些事情是无意识地、自动地、像机器人一样做的，这对我不好。”这样的警觉不会变成愤怒，这样的警觉也不会变成仇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包容仇恨，愤怒，所有被认为是不好的，都要包容进你自己，包含在你的形象中，这样你的我执就会平息。你从天上掉到地上。



你变得真实了。



不要把它们扔向别人。让它们在那里；向天空表达。要充分警惕。



如果你很生气，就呆在房间里，独自一人，生气并表达你的愤怒——并保持警觉。做任何你会做的事。



你可以在那里给他拍照，或者只是在那里放一个枕头说，‘你是我的父亲’，然后狠狠地打一顿。要充分警觉。要对你正在做的事情保持充分的警觉，并去做。



这将是一个深层的认识。愤怒会被表达出来，你会警觉起来。你将能够开怀大笑；你将能够知道你在做什么愚蠢的事情。但你本可以对你的亲生父亲这样做的——你只是对枕头这样做。如果你真的做得很真诚，你会对你的父亲感到非常友善，非常有爱。



当你走出房间，看着你父亲的脸，你会感到非常同情，非常有爱。你甚至想请他原谅你。



这就是我所说的包容。没有压抑的意思。压抑总是危险的，有毒的。无论你压抑什么，你都在创造内心的复杂，这种复杂将继续下去，最终会让你发疯。压抑必然会变得疯狂。表达，但不要对任何人表达。没有必要。这是愚蠢的，并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独自静心地表达，在表达时保持警觉。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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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无图可循


经文：

90. TOUCHING EYEBALLS AS A FEATHER, LIGHTNESS BETWEEN THEM OPENS INTO HEART AND THERE PERMEATES THE COSMOS.
90.如羽毛般碰觸兩個眼球，某種輕盈在它們之間開啟入心，於是在那裡瀰漫著整個宇宙。

91. KIND DEVI, ENTER ETHERIC PRESENCE PERVADING FAR ABOVE AND BELOW YOUR FORM.
91.慈愛的女神啊，進入乙太般的存在並遠布到你的形體之上與之下。



有一次，在一座教堂里，牧师在一次漫长而枯燥的布道后宣布，在祝福结束后，将举行一次会议，一次简短的董事会会议。



仪式结束后，一个陌生人走近牧师；他是第一个人。牧师想，“有人误会了”，因为这个人完全是个陌生人。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基督徒；他的外表是一个穆斯林，所以牧师说：“看来你误解了公告。将召开的是一次董事会（board）会议”陌生人说：“所以我也听说了——如果这里有人比我更无聊（bored），我想见见他。”但这似乎是每个人的情况。看看别人的脸，或者镜子里你自己的脸，你会觉得自己最无聊，而且似乎不可能有其他人比你更无聊。整个生命似乎是漫长的无聊——枯燥、沉闷、无意义；不知怎么的，你把它当成了负担。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生命并不意味着无聊。生命并不意味着痛苦。



生命是一个节日，一个庆典，一个欢乐的高峰——但这只存在于诗歌、梦境和哲学中。有时，一位佛，一位奎师那，似乎在热烈庆祝，但他们看起来像是例外。真的，难以置信；不是真实的，只是理想的。它们似乎从未发生过。它们是我们的愿望、神话、梦想和希望，但不是现实。现实似乎是我们的脸——无聊、痛苦、痛苦——整个生活只是“无论如何都要继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一定不是生活的基本现实，这不可能，因为这只发生在人身上。树木、星星、动物、鸟类。。。没有别的地方会发生这种事。除了人，没有什么会感到无聊。即使有时疼痛会发生，也是短暂的；它永远不会变成痛苦。它永远不会成为一种持续的痴迷；它并不总是在脑海中。这是一个瞬间的事情，一个意外；它不会结转。



动物可能会疼痛，但它们并不痛苦。疼痛看起来像是意外；他们克服了它。他们没有携带它。它不会变成伤口。它被遗忘和原谅了。它进入了过去；它永远不会成为未来的一部分。当疼痛成为一种持续的东西，一种创伤，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现实，真实的，就好像没有它你就无法存在一样，那么它就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人类的头脑中。



树木并不痛苦。似乎没有痛苦。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死亡；死亡会发生，但这不是问题。并不是说没有痛苦的经历；它们在那里，但它们并没有成为生命本身。只是在外围，它们发生和消失。在内在深处，生命仍在庆祝。



一棵树在继续庆祝。死亡会发生，但只有一次。它不是经常结转的。除了人，一切都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只有人会感到无聊——无聊是一种人类现象。出了什么问题？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好兆头。无聊是人的本性。你可以通过无聊来定义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这可能并不完全正确；这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差别只是程度上的。



动物也是理性的——不那么理性，但也不是绝对的非理性。有些动物就在人类的心智之下。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性；没有人那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人不能单凭理性来定义。但通过无聊，你可以定义他：他是唯一无聊的动物。











这种无聊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高潮，人可以自杀。只有人才能自杀；没有动物会自杀。这绝对是一种人类现象。



当无聊到了连希望都不可能实现的地步时，你就会一个人死去，因为这样做就没有意义了。你可以忍受这种无聊和痛苦，因为在某个地方，明天仍然充满希望。今天很糟糕，但明天会有事情发生。因为你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



我听说，有一次，一位中国皇帝判处他的宰相死刑。宰相被绞死的那天，皇帝来跟他道别。多年来，他一直是他的忠实仆人，但他做了一件让皇帝非常恼火的事，他判处他死刑。但想起这将是最后一天，皇帝来看他。



当皇帝来的时候，他看到宰相在哭泣，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滚落下来。他无法想象死亡会是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他问道：“无法想象你会因为今晚就要死而哭泣。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已经知道你的勇敢很多次了，所以这一定是因为另一回事。它是什么？“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我就去做。”宰相说，“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对你说也没有用，但如果你坚持，那么我仍然是你的仆人——我会服从你，告诉你的。”

皇帝坚持说，所以宰相说：“这不是我的死，因为这并不重要——人总有一天会死的；总有一天会死的，但我哭了，因为我看到你的马站在外面。”皇帝问道：“因为那匹马？为什么？”宰相说：“我一生都在寻找这种类型的马，因为我学到了一个古老的秘密——我可以教马飞行——但只能教一种特定类型的马。这就是类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我并不担心我的死，只是担心一件古老的艺术会随着我而消失。这就是我哭泣的原因。”皇帝很激动，很兴奋——如果这匹马能飞，那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他说：“需要多少天？”宰相说，“至少一年后，这匹马就会开始飞翔。”所以皇帝说：“好吧，我会让你自由一年，但请记住，如果一年后马不飞，你将再次被判刑并被绞死。”。但是如果马在飞，你会被原谅的。我不仅会原谅你，还会把我一半的王国给你，因为我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飞马的皇帝。所以从监狱里出来，别哭了。”宰相高高兴兴地骑着马去了他的家。但是妻子还在哭，她说：“我听说了，这个消息已经在你面前传来了——但只有一年？我知道你不懂艺术，这匹马也不会飞。



这只是一个把戏，一个骗局，所以如果你能要求一年，为什么不能要求十年呢？”宰相说：“这已经太多了。真的已经太多了。马会飞就已经太过份了。要求十年明显是个骗局。但不要哭”但妻子说：“现在我要和你住在一起，一年后你将被绞死，这让我更加难过。这一年将是痛苦的一年。”宰相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古老秘密。在这一年里，国王可以死，马可以死，我可以死。或者，谁知道呢？——马会学飞！一年！”只是希望——人活在希望中，因为他太无聊了。当无聊到了你无法抱有希望的地步，当绝望是绝对的时，你就会自杀。



无聊和自杀都是人。没有动物可以自杀，没有树可以自杀。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生活，如何庆祝了吗？虽然整个存在都是喜庆的，但人类是如何从中退缩的，并在他周围创造了一个悲伤的环境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动物靠本能生活；他们不是通过意识生活的。他们靠本能机械地生活。什么都不用学。他们生来就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他们的生命在一个平稳的本能平面上运行；没有学习。他们有一个内置的程序，在他们的细胞里有一个他们生活和快乐所需的一切的蓝图，所以他们继续机械地生活。












人失去了本能；现在没有生命的蓝图。你生来就没有任何蓝图，没有任何内置程序。没有可供您继续使用的机械线。您必须创建自己的路径。你必须用非本能的东西来代替本能，因为本能已经平息了。你必须用智慧和意识来代替你的本能。你不能机械地生活。你已经超越了机械生活的可能阶段——它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像动物一样生活，也不知道如何以其他方式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没有一个天生的程序可以遵循。没有一个程序，你必须面对存在。如果你不能创造这样的意识，即你可以通过意识而不是本能来生活，那么无聊、痛苦必然是你的命运。你必须学会一切。这就是问题所在。任何动物都不需要学习任何东西。你必须学会一切，除非你学会了，否则你就无法生活。你必须学会如何生活。没有动物需要学它。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学到了很多东西：你学会了如何赚钱，你学会了数学，你学会历史，你学会科学，但你从来没有学会如何生活。这就造成了无聊。整个人类都感到无聊，因为一件基本的事情没有受到影响。这不能留给本能，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生命的本能了。对人类来说，本能已经平息；那扇门关上了。你必须建立自己的程序。你生来就没有地图。



这很好，因为存在认为你是如此负责，你会创建自己的地图。这是一种荣耀。这太棒了。这使人成为最高的，存在的顶峰，因为存在让你自由。没有一种动物是自由的：它的生命并必须遵循存在赋予它的特定程序。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生来就有一个程序——他必须遵循它。他不能误入歧途，他不能选择。别无选择。对人类来说，所有的选择都是开放的，没有地图可供选择。



如果你不学会如何生活，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沉闷乏味。这已经发生了。



然后你可以继续做很多事情，但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没有活着——已经死了。



在内心深处，有些东西是死的，而不是活的。你继续做事情是因为你必须这样做。



为了活着，你会继续做一些事情，但“只是为了活着”不是生活。里面没有舞蹈，也没有歌曲。它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这里面没有游戏，显然你无法享受。这些Tantra的技巧是教你如何生活。它们是为了教会你不要依赖动物的本能，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



它已经变得如此微弱，无法为你工作，无法发挥作用。



有人注意到，如果一个人类的孩子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长大，他将永远无法学会爱，他永远无法去爱。他一生都没有爱，因为现在没有了本能；他必须学会，甚至爱也必须学会。一个在没有爱的情况下长大的人类孩子是无法学习爱的，他将无法去爱。如果母亲不在，如果母亲没有成为幸福和狂喜的源泉，那么没有一个女人能成为孩子的幸福和狂喜之源。当他变得成熟时，他不会被女人吸引，因为现在本能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会开始发挥作用。他们会变得有性；他们会走向异性——这是本能的、机械的。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是机械的。如果你不教一个人类儿童语言，他就不会学。如果你不教授，他也不会拥有。这是不自然的；这是没有本能的。无论你是什么，都是因为你的学习。人少了自然，多了文化。动物就是自然。



人不那么自然，更具文化性，但有一个维度，最基本、最基础的维度，仍然没有被培养——那就是活着的维度。你以为你已经拥有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错误的。



你不知道如何生活，因为仅仅呼吸并不是生活的同义词。仅仅是吃饭、睡觉和进行身体事务并不是生活的同义词。你是存在的，没错，但你还没有活着。



佛是活着的，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只有当你学会了它，如果你意识到了它，只有你寻找它，只有创造了它可以进化的环境，这种活力才能到来。记住：对人类来说，机械进化不是。意识进化已经发生了，现在你对此无能为力——你必须进入意识进化。你不能后退。你可以呆在原地，然后你就会感到无聊。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动。你继续积累物质上的东西，所以是东西在移动，而不是你。你的财富在不断积累，它们在增长——你的银行余额在增长，而不是你。你根本没有增长。相反，你可能在缩小，减少，但你没有增加。除非你有意识地做某事，否则你就会迷失方向。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没有动物会要求这样做，因为它们没有责任。所以你必须明白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自由伴随着责任。只有你负责任，你才能自由。



动物不负责任，但它们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是自由的；他们必须遵循特定的模式。



他们很高兴，因为不会出任何问题。他们遵循着一条预先确定的路线：他们遵循着数千年、数百年的进化模式。它已经被计算出来并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正在遵循这一点。不可能出错。



你完全有可能出错，因为没有计划，没有地图，没有模式。你未来的生活没有被描绘出来。你是自由的。但是，一个巨大的责任落在了你身上，这个责任就是正确地选择，正确地工作，并通过你的努力创造你的未来。实际上，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自己。



西方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是真的。他们说人生来就没有本质，或者你可以说没有灵魂。萨特、马塞尔、海德格尔都说人生来就没有本质。他生来就是一种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本质。他生来只是一种可能性，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灵魂。他生来只是一种形态，然后通过他自己有意识的努力，他创造了本质。



而大自然恰恰相反：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生来就有本质，有灵魂，有程序，有固定的命运。人生来就是一个没有固定命运的开始——这会产生负担，这会产生责任。



这会给你带来恐惧、痛苦和焦虑。然后无论你身在何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陷入困境。陷入困境会造成无聊。



只有当你在成长、进化、创造灵魂的时候，你才能活着、快乐、喜庆、快乐；那是，当你怀上了神，当神在你的子宫里生长，当你要分娩的时候。



对于Tantra来说，上帝不是开始，上帝是结束。上帝不是创造者，而是进化的终极顶峰，即ω点。这是最后一次，而不是第一次；不是α，而是ω。除非你怀孕了，除非你怀了一个孩子，否则你会感到无聊，因为那样你的生命就是徒劳的——没有任何结果；它不会结出任何果实。这会让人感到无聊。



你可以把这个机会变成进化的源泉，也可以错过这个机会，把它变成自杀。这取决于你。



因为人可以自杀，只有人才能在精神上成长。任何动物都不能在精神上成长。因为人可以毁灭自己，他也可以创造。记住，两种可能性同时发生。任何动物都不能毁灭自己。你无法想象一头狮子会想到自杀，从悬崖上跳下来结束这一切——不，不可能。没有狮子能想到。无论多么勇敢，没有狮子能想过结束自己，毁灭自己。他没有自由。



你可以想象毁灭自己。不可能找到一个没有多次想过要毁灭自己的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没有想过自杀的人，那么他要么是动物，要么是上帝。这基本上是人类的——毁灭的可能性。但这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同时打开两扇门——也可以创建。你可以创造自己，因为你可以摧毁自己。



任何动物都不能创造自己。你可以创造自己，除非你开始创造，否则你就会毁灭。除非你创造了自己，否则就开始创造。。。。这不是一件创造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继续创造。除非你达到极致，否则你必须继续创造。除非上帝在你里面诞生，否则你必须继续创造。如果你不创造，你就会感到无聊——没有创造力的生命就是无聊。下面这些技巧都是为了帮助你创造，重生，怀孕。现在我将学习这些技巧。



第一种技巧。这个技巧非常简单，非常棒。你可以做到，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没有类型的问题：任何人都能做到这项技术，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即使你不能深入其中，它也会有所帮助。它会让你精神焕发。









每当你无聊的时候，它会立刻让你精神焕发。



每当你累了，它就会立刻让你恢复活力。每当你对整件事感到厌倦的时候，一股新的能量就会立刻在你体内流动。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即使你没有冥想，它也会很有帮助，是一种医疗帮助。它会给你健康。而且这很容易做到；没有先决条件。



经文是：如羽毛般碰觸兩個眼球，某種輕盈在它們之間開啟入心，於是在那裡瀰漫著整個宇宙。


在进入这项技术之前，先介绍一下它。首先，必须了解眼睛的一些东西，因为整个技术都取决于它。



第一件事：无论你是什么，无论你从外面看起来是什么，都是假的，但你不能伪装你的眼睛。你不能制造假眼。您可以创建一个假面；你不能伪装你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成为一个像Gurdgieff那样的完美大师。除非你成为所有能量的完美主人，否则你不能伪装你的视觉。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做到这一点。你不能伪装你的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看着你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看，你会感到被冒犯，因为他试图找到真实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的眼睛会露出真实的自我。所以盯着别人的眼睛看是不礼貌的。



即使在说话的时候，你也会继续避开眼睛。除非你爱上了一个人，除非有人愿意和你真诚相待，否则你不能盯着看。这是有限度的。



心理学家观察到30秒是极限。和陌生人在一起，你可以盯着他看30秒，而不是更多。如果你瞪得更多，你就开始变得咄咄逼人，而对方会立即感到不安。你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凝视，因为那时没有人意识到。如果你在一百英尺外，我可以继续盯着你看，但如果你只有两英尺远，那就不可能了。



在拥挤的火车上，或者在拥挤的电梯里，坐得或站得很近，你们永远不会看对方的眼睛。你可以触碰身体——这并不那么令人反感——但你永远不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因为那太近了，你会穿透真正的人。首先要记住：眼睛没有个性。它们是纯天然的。他们没有个性。



第二件事要记住：你进入这个世界几乎只有通过眼睛；他们说百分之八十。那些研究过眼睛的心理学家说，人80%的与世界的接触都是通过眼睛进行的。你生命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通过眼睛转移出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你看到一个盲人时，你都会感到怜悯。当你看到一个聋人时，你从来不会感到如此怜悯和同情，但当你看到盲人时，你会突然感到怜悯和同情。



为什么？——因为他百分之八十的生命没有了。聋子不是没有生命的。即使你的脚被割破，你的手被割破了，你也不会如此孤独，但盲人百分之八十是封闭的；他只活了百分之二十。



通过你的眼睛，你百分之八十的能量向接触外界。你正在通过眼睛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当你累的时候，第一个累的就是眼睛。以后，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受到影响；眼睛将首先耗尽能量。如果你能让你的眼睛恢复活力，你就能让你的整个身体恢复活力，因为它们占你能量的80%。如果你能使你的眼睛恢复活力，你就已经使自己恢复了活力。



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你永远不会像在一个不自然的城市中那样感到疲惫，因为在一个天然的环境中你的眼睛会不断地被滋养。绿色植物、新鲜的空气——一切都会让你的眼睛放松并滋养它们。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一切都在剥削你的眼睛，而没有什么能滋养他们。所以，搬到一个偏远的村庄，或者山顶上，那里没有人造的环境，一切都是自然的，你会看到不同类型的眼睛。闪烁的，质量的，将是不同的——新鲜的，动物般的，穿透力的，有活力的，跳舞的。



在现代城市里，眼睛是死的；只是生活在最低限度。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喜庆，什么是新鲜，眼睛里没有任何生命流过；他们只是被利用了。



你80%的能量来自眼睛，所以你必须完全意识到，你必须学习一门关于这种运动、这种能量和眼睛的可能性的艺术。



在印度，我们称盲人为PRAJNA-CHAKSHU——智慧之眼——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每一次不幸都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机遇。



80%的能量通过眼睛，当一个人失明时，他百分之八十是不活动的；他与世界失去了80%的联系。







就外面的世界而言，他是非常贫穷的，但如果他能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失明的机会——那么他就可以把这百分之八十的能量用于他的内在世界；这百分之八十是你通常无法使用的，除非你懂艺术。所以他的百分之八的能量都在他身边，这是一个蓄水池，平时向外移动的能量可以在里面移动。如果他知道如何让它向内移动，他将成为一只智慧的眼睛。



盲人不是PRAJNA-CHAKSHU，一只智慧的眼睛，但是通过失明，他可以。他没有普通的眼睛，但他能得到智慧的眼睛。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给他取名为PRAJNA-CHAKSHU，只是为了让他意识到，他不应该为自己没有眼睛而感到抱歉。他可以创造一个内在的眼睛，百分之八十的能量都在他身上，而那些有眼睛的人却没有。



他可以移动它。他可以使用它。



即使盲人没有意识到，他也会变得比你更沉默。他变得更放松了。看看一个盲人。他更沉默。他的脸更放松。他似乎对自己很放心；没有不满。聋子就不是这样了。他会比你更不安，他会变得狡猾。但盲人从不狡诈，从不躁动，从不算计；基本上是信任，对存在有着深深的信任。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百分之八十的能量，即使他对此一无所知，也在运动。它变成了一个持续的瀑布，就像瀑布一样。即使没有意识到，它也继续落在他的心上。同样的能量向外移动，继续落在他的心上——这改变了他的存在质量。在古代印度，盲人非常受人尊敬。在深深的敬意中，我们称他为PRAJACHAKSHU，智慧之眼。



你也可以用你的眼睛做同样的事情，这项技术就是为了帮助你的能量，它会转移到你自己身上，回到你自己的心脏中心。如果它落在心上，你就会变得尽可能地轻盈。你感觉整个身体好像变成了一根羽毛；就好像万有引力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一样。你会立即与你存在的最深源头联系起来，它会让你恢复活力。



对于Tantra来说，深度睡眠让你恢复活力不是因为睡眠，而是因为把向外移动的能量向内移动。



如果你知道这个秘密，那么一个普通人在六小时或八小时的睡眠中所做的事情，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一个普通人在八小时内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做。他允许大自然做一些事情，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神秘的过程正在你的睡眠中发生。最基本的事情之一是你的能量没有转移出去；它不断地落在你的心上，让你恢复活力。你正沐浴在自己的能量之中。



更多关于这种运动能量的东西。你可能已经观察到，每当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时，他总是盯着你的眼睛。只要有一个被支配的人，他就会往下看。奴隶、仆人或任何不如别人的人都不会盯着上级的眼睛看。但是上级可以盯着看。国王可以凝视，但站在国王面前，站在国王的观众面前，你不应该凝视。那将是一种冒犯。你必须往下看。



真的，用你的眼睛，你的能量在移动。它可以变成一种微妙的暴力。不仅在人身上，甚至在动物身上。当两个陌生人相遇，两个动物相遇时，它们会盯着对方的眼睛，只是为了判断谁将成为强者，谁将扮演弱者。一旦一只动物往下看，事情就决定了。那么他们就不会战斗；事情结束了。现在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谁高人一等。



甚至孩子们也玩着凝视对方眼睛的游戏，谁把目光移开，谁就输了。他们是对的。当两个孩子盯着对方的眼睛看时，谁先感到不舒服，开始坐立不安，开始移开视线，避开对方的目光，谁就被打败了。继续凝视的人更强。如果你的眼睛能打败对方的眼睛，这是一个微妙的迹象，表明你比对方更强。



在舞台上，当有人来说话或表演时，他会变得非常害怕，颤抖不已。即使是那些长期从事这一职业的老演员。。。即使当他们上台时，他们也会感到恐惧，因为有太多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看；有那么多侵略性的能量。成千上万的人盯着他们看，他们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突然开始在内心深处颤抖。恐惧笼罩着他们。一种微妙的能量在眼睛里流动，一种非常微妙的能量。最微妙、最精细的物理力量正在通过眼睛流动。能量的质量会随着你的变化而变化。










从佛的眼睛里，一种不同类型的能量在流动。从希特勒的眼睛里，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如果你看着佛的眼睛，他们接受你，欢迎你，他们变成了一扇门。如果你看着希特勒的眼睛，他们排斥你，谴责你，把你推开，把你扔掉。对希特勒来说，他的眼睛就像武器；对佛来说，他的眼睛就是慈悲。



眼睛的质量会发生变化。我们迟早要来测量眼睛的能量，

然后就不需要对这个人了解太多了。只要看眼睛的能量和质量就会显示出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人。这迟早是可能的。



这段经，这个技巧：触摸眼球如同羽毛，它们之间的輕盈打开心灵，那里渗透着宇宙。



像羽毛一样触摸眼球。。。用你的两只手掌，把它们放在眼睛上，让手掌接触眼球——但就像羽毛一样，没有压力。



如果你按压，你就错过了要点，你就失去了整个技巧。不要按；就像羽毛一样触摸。你必须调整，因为一开始你会很紧张。施加越来越小的压力，直到你完全没有压力地触摸——只是你的手触摸眼球。只是一次触摸，只是一次没有压力的触碰，因为如果压力存在，那么这种技巧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就像羽毛。



为什么？因为针可以做剑不能做的事。如果你按压，质量就会改变——你很有侵略性。流经眼睛的能量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小的压力，它开始战斗，并产生阻力。如果你按下，那么流经眼睛的能量就会开始抵抗，一场战斗；斗争将随之而来。



所以不要施压；即使是轻微的压力也足以让眼睛的能量做出判断。



它非常微妙，非常细腻。不要按压——就像羽毛一样，只是你的手掌在触摸，好像没有触摸一样。触摸就像不触摸，没有压力；只是一个触摸，一种手掌触摸眼球的轻微感觉，仅此而已。



会发生什么？当你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简单地触摸时，能量开始在里面移动。如果你按下，它就会开始和手打架，然后向外移动。只要轻轻一碰，能量就开始在里面移动。门是关着的；只要门关上，能量就会回落。当能量回落的那一刻，你会感觉到一种轻盈从你的脸上、你的头上飘来。这种能量向后移动会让你变轻。



就在这两只眼睛之间是第三只眼睛，智慧之眼，PRAJNACHAKSHU。

就在这两只眼睛之间是第三只眼睛。从眼睛落下的能量命中了第三只眼睛。这就是为什么会感觉很轻，悬浮着，好像没有引力。从第三只眼睛开始，能量就落在了心脏上。这是一个物理过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你会感觉到一种非常轻盈的感觉进入你的内心。心跳会减慢，呼吸会减慢。你的整个身体都会感到放松。



即使你没有进入深度冥想，这也会对你的身体有所帮助。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坐在椅子上放松——或者如果你没有椅子，坐在火车上——闭上眼睛，感觉全身放松，然后双手放在眼睛上。



但不要施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羽毛一样触摸。



当你触摸而不按下时，你的思想会立即停止。在放松的头脑中，思想是不能运作的；它们被冻住了。他们需要疯狂和狂热，他们需要紧张才能行动。他们生活在紧张之中。当眼睛安静、放松，能量向后移动时，思想就会停止。你会感觉到某种程度的愉悦，这种感觉每天都会加深。



所以一天中要做很多次。即使只是一瞬间，触摸也会很好。



每当你的眼睛感到疲惫、精力枯竭、被剥削时——在阅读、看电影或看电视之后——每当你感到疲惫时，闭上眼睛触摸。马上就会有效果。但如果你想让它成为一种冥想，那么至少要做40分钟。整件事就是不要施压。因为很容易在一瞬间产生羽毛般的触感；四十分钟很难。很多时候你会忘记，然后开始按。



不要按。四十分钟内，只要意识到你的手没有重量；他们只是在触摸。继续意识到你不是在施压，而是在触摸。这将成为一种深刻的意识，就像呼吸一样。正如佛祖所说，要用充分的意识到呼吸，触摸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你必须不断地注意你没有按压。



你的手应该只是一根羽毛，一个失重的东西，只是触摸。











你的头脑将完全在那里，警觉，靠近眼睛，能量将不断流动。一开始只是一滴一滴。几个月内你会觉得它变成了一条河，一年内你会感觉它变成了洪水。



当它发生时——像羽毛一样触摸眼球，它们之间的轻盈——当你触摸时，你会感到轻盈。你现在就能感觉到。



你触摸的那一刻，一种轻盈的感觉马上就来了。他们之间的轻盈直击心灵；那种轻盈的感觉穿透心灵。在心里，只有轻盈才能进入；任何重物都不能进入。只有非常轻微的事情才会发生在心上。



两只眼睛之间的这种轻盈感将开始进入心灵，心灵将张开接受它——宇宙就在那里。当下降的能量变成一条小溪，然后变成一条河，然后变成洪水时，你会被完全冲走。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你会觉得宇宙就是这样。吸气，呼气，你会觉得你已经成为了宇宙。宇宙进来了，宇宙出去了。你一直存在的实体，我执，将不在那里。



这项技巧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危险，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实验。但因为它太容易了，你可能做不到。



这一切都取决于没有压力的触摸，所以你必须学会。试试看。



一周之内就会发生。突然有一天，当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触摸时，你会立刻感觉到我在说什么——一种轻松，一种心灵的开放，一种从头部落入内心的东西。



第二个技巧：善良的女神，进入以太存在，弥漫在你的形体的上方和下方。



善良的女神，进入以太存在，弥漫在你的形体的上方和下方。只有你完成了第一个，才能完成这一个。它也可以单独完成，但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你做了第一个，那么做第二个是很好的，而且很容易。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感觉很轻，悬浮着，好像你能飞一样——突然你就会意识到，在你的身体周围冒着蓝光。但只有当你觉得自己可以悬浮，你的身体可以飞翔，它变得轻盈，完全没有任何负担，完全没有对地球的任何引力时，你才能看到。



并不是说你能飞；这不是重点。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当你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时，你的身体就会上升。但这不是目标，根本不要去想。如果你闭着眼睛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上升了，那么这就足够了。



当你睁开眼睛时，你会看到你只是坐在地上，所以不要担心。如果闭上眼睛，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上升了，你觉得没有重量，这就足够了。



对于冥想来说，这就足够了。但如果你想学习悬浮，那还不够。但我对此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这么多就足够了——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没有重量，它变得没有重量了。



每当你感觉到这种失重状态时，闭上眼睛就会意识到你的身体形态。闭上眼睛，感受你的脚趾和它们的形状，腿和它们的形式，然后是整个身体的形状。如果你盘腿至善坐，就像一尊佛像，那么当你像佛像一样坐着的时候，感受它的形态。试着在里面感受你的身体形态。它将变得明显，它将出现在你面前，你将同时意识到，就在形体周围有蓝光。



一开始就闭着眼睛做。当这种光继续传播时，你会感觉到一种气场，一种蓝色的气场，围绕着你的身体，然后有时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灯光的夜晚做这个技巧时，睁开眼睛，你会看到它就在你的身体周围——一种蓝色形态，只是光，蓝光，围绕你的身体。如果你真的想看，不是闭着眼睛，而是睁开眼睛，那就在一个完全没有灯光的黑暗房间里看。



这个蓝色的形态，这个蓝色的光，是以太体的存在。你有很多身体。这项技巧与以太体有关，通过以太体你可以进入最高的狂喜。有七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都可以用来进入神圣；每个身体都只是一扇门。



这项技术使用以太体，以太体是最容易实现的。身体越深，难度就越大；但是以太体就在你附近，就在物质层附近。就在附近。第二种形态是以太的——就在你周围，就在你的身体周围。它穿透你的身体，也围绕在你的身体周围，就像一道朦胧的光，一道蓝光，像一件宽松的长袍一样挂在周围。



善良的女神，进入以太存在，弥漫在你形态的上方和下方。










弥漫在上面，在下面——在你的形体周围的任何地方。如果你能看到你周围的蓝光，思考就会立即停止，因为对于以太体来说，不需要思考。



蓝光是如此的平静，如此的舒缓，如此的放松。即使是通常的蓝光也很舒缓。为什么？——因为它是你以太体的光。蓝色的天空是如此的舒缓。为什么？——因为它是你以太体的颜色。以太体是非常舒缓的。



每当有人爱你，每当有人用深深的爱触摸你，他就会触摸你的以太体。



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件如此舒缓的事情。它甚至被拍了下来。两个深陷爱河的恋人，做爱：如果他们的性交能持续一定的时间，超过四十分钟，并且没有射精，在双方身体周围，深陷爱河，就会出现蓝光。它甚至被拍了下来。



有时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这种光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电力。在世界各地，很多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对新人在蜜月期间住在新房间，或者在他们不了解对方身体的第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如果两个身体都处于爱、吸引力、深度参与和承诺的某种振动中——敞开心扉，彼此接受，准备成为一个空间——那么有时会意外地发生，他们的身体变得如此带电，他们的以太体变得如此有活力，以至于房间里的东西开始坠落。



非常奇怪的现象：桌子上有一尊雕像，它突然掉了下来。桌子上的玻璃突然碎了。没有其他人，只有这对正在做爱的情侣，他们甚至没有碰过玻璃。或者突然有什么东西着火了。这些案件已经报告给了世界各地的许多警察局，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然后发现两个深爱的人可以产生这样的电力，可能会影响他们周围的事情。



这种力量也通过以太体而来。你的以太体就是你的电体。



每当你充满能量时，你的以太体就有更大的范围。每当你悲伤、沮丧的时候，你的身体附近没有任何以太体。



它退回到身体里。所以伴随一个伤心的人，一个抑郁的人，你也会感到难过。如果一个非常悲伤的人进入这个房间，你会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的以太体会立即影响你。他成为了一个剥削者，因为他自己的以太力量非常沮丧，他们开始依赖他人。



一个悲伤的人会让你悲伤，一个沮丧的人会使你沮丧，一个生病的人会令你生病，因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他；隐藏的东西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即使他什么都没说，即使他表面上面带微笑，如果他情绪低落，他也会剥削你。你的以太体将失去能量——他将剥削你，他将以你为食。当一个人很高兴，他进入时，你会立刻感觉到你周围的幸福，因为他正在投掷如此多的以太力量。他真是在给你盛宴；他在喂你。他喝得太多了。



当一个佛、一个基督或一个奎师那四处走动时，他们不断地给你盛宴，你不断地成为客人。当你看到一个佛，你会感到神清气爽，充满活力，充满活力。



发生了什么事？佛可能什么也没说。即使是一个达显，只要看一眼，你就会感觉到你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东西进入了你的内心。



什么正在进入？他精力充沛。。。。任何与自己平静的人总是被淹没，因为他的能量并没有浪费在你浪费能量的不必要的活动中。他总是满载而归，谁来就拿谁。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如果你有重担，就到我这里。我会卸下你的重担。”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存在。



据说，每当一个神，一个锡山卡teerthankara，一个化身，一个基督在地球上移动时，就会在他周围创造一个特定的环境。耆那教瑜伽士甚至测量过它。他们说它是二十四英里。二十四英里是锡山卡周围的半径，在整个半径的二十四英里里，每个人都充满了能量：知道、不知道朋友或敌人，追随他或反对他，这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跟随，你会被淹没得更多，因为你更开放；如果相反，你会被淹没，但不是因为你是封闭的——而是能量被淹没了。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蓄水池；一个人，如果不受干扰，沉默，自在，回归，就是这样一个蓄水池，在他周围二十四英里的各个方向上，都创造了一个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享受一场持续不断的盛宴。






这是通过星界躯体发生的。星界躯体是你的电体。我们看到的身体是物质的。这不是真正的生命。生命来到这个身体是因为电，是因为以太体。这就是你的普拉纳，那就是你的活力。



所以Shiva说：善良的女神，进入以太存在。。。



首先，你必须意识到围绕你身体形体的形态，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帮助它成长，帮助它增加和扩展。你能做什么？



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它；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你周围的蓝色形态；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它，你会觉得它在增加，传播，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所有的能量都会进入以太。记住这一点。当你在做任何事情时，能量都会从以太中被带走。



老子说：“不做，没有人比我强。什么都不做，没有人比我强。那些通过做而强大的人可以被打败。”老子说：“我不能被打败，因为我的能量来自不作为。”所以秘密是什么都不做。



佛祖在菩提树下做什么？——什么都不做。那一刻他没有这么做。他不是。



仅仅坐着，他就达到了极致。这看起来令人费解。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却一无所获，而佛在菩提树下没有做任何事情，他达到了极致。



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不会流失。它进入以太。它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你的以太体变成了一个电蓄水池。它越增长，你就越沉默。你变得越沉默，它就越增长。一旦你知道如何给以太体能量，以及如何不必要地浪费能量，你就会意识到，你就会知道一把秘密钥匙。



那么你就可以过得很欢乐了。其实，只有这样你才能过得欢乐。你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你怎么能过得去呢？你怎么庆祝？你怎么绽放？鲜花是奢侈品，当这棵树充满能量时，花朵就会盛开。



鲜花总是奢侈品。



如果树饿了，花就不会来了，因为即使是树叶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这里有一个层次：首先，根会被喂养，因为它们是最基本的。如果它们消失了，那么这些花就不可能出现了。然后给树干喂食，然后给树枝喂食。如果一切顺利，能量仍然存在，那么给树叶喂食，如果食物仍然存在，树完全满足，不需要食物，不需要能量来生存和生存，它就会突然开花。



溢出的能量变成花朵。鲜花是别人的盛宴。这是一个演示。这是树送给你的礼物。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人身上。佛是一棵开花的树。现在，他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邀请了所有人来分享。



先尝试第一种技术，然后再尝试第二种。你也可以单独做，但要实现空灵身体的蓝色形态会更加困难。



结束




=======================================================


第六十四章：无选择是幸福



问题1是不是在人类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悲伤和痛苦的生命，还是一种是神性与幸福的生命——而这个选择权在他？为什么大多数人选择了悲伤和痛苦的道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也非常微妙。首先要理解的是，生命是非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发生很多事情。这是两种选择：要么人在天堂，要么人在地狱。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要么你可以处于深深的痛苦中，要么你可以没有痛苦而处于深深的幸福中。这是仅有的两种可能性，两个开口，两扇门，两种存在方式。



那么问题就必然产生了，为什么人类会选择痛苦。人从不选择痛苦，人总是选择幸福——这就产生了矛盾。如果你选择在幸福中，你就会在痛苦中，因为在幸福中意味着不选择。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选择在幸福中，你就将在痛苦中。如果你不选择，如果你只是一个观照，不选择，你将处于幸福之中。因此，这不是一个在幸福和痛苦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在内在深处，这是一个在选择和不选择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为什么每当你选择的时候，你都会处于痛苦之中？——因为选择将生命分割开来：有些东西必须被切割并扔掉。



你不接受整体。你接受其中的某些东西，却否认某些东西，这就是选择的意义。生命是一个整体。如果你选择了一些东西并否认了一些东西，你否认的东西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因为生命是不可分割的。而你否认的东西，仅仅因为你否认了它，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东西。你其实变得害怕了。



什么都不能否认。你只能闭上眼睛，你只能逃跑。你可能会变得漫不经心，但它总是隐藏在那里，等待时机的到来。所以，如果你否认痛苦——如果你说你不会选择痛苦——那么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你已经选择了它。现在，它将永远在你身边。有一件事。



生命是整体——第一件事；生命就是改变——第二件事。这些都是基本事实。你不能分割生命。第二：没有什么是停滞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停滞的。所以当你说‘我不会受苦。我要选择一种幸福的生命方式’时，你会紧紧抓住幸福。每当你执着于某件事，你想要它，你希望它是永久的。而生命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生命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当你执着于幸福时，你又在制造痛苦，因为这种幸福会过去；什么也留不下来。这是一条河，当你抓住一条河的那一刻，你就会制造一种你会感到沮丧的局面，因为这条河会移动。



你迟早会发现这条河已经很远了。它现在不在你身边：你的手是空的，你的心是沮丧的。



如果你执着于幸福，就会有幸福的时刻，但它们会过去的。生命是不断变化的。除了你，这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除了你，这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如果你执着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当它消失时，你会遭受痛苦。这不仅是因为当它消失时，你会遭受痛苦；如果你有执着的心，当它在那里的时候，你将无法享受它，因为你会一直害怕它会丢失。



如果你坚持下去，你也会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你会痛苦，现在你不会享受，因为恐惧就在眼前——迟早它会消失。客人来了你家，你知道他是客人，明天早上他就要走了。你开始为未来而痛苦——明天早上他就要离开了——而那种痛苦，那种痛苦，这种痛苦，现在就降临到你身上。当客人在你家时，你不会高兴的。当客人和你在一起时，你不会高兴，因为你已经在焦虑和痛苦中，明天早上他就要离开了。所以，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你不会高兴，当他不在的时候你会不高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一件事：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你分开，只有这样你才能选择。



你所选择的是流动的——迟早会被嘲笑——而你所否认的将降临在你身上；你不能逃避。你不能说，‘我只活在白天，我要逃避夜晚。’你不能说，‘我只活在吸气中，不允许呼气。’生命是一种对立的节奏。呼吸进来又出去：在这两个对立的东西之间——进来和出去——你是存在的。痛苦就在那里，幸福就在那里。



幸福就像吸入的气息，痛苦就像呼出的气息；或者白天和夜晚——对立的节奏。你不能说，‘我只在快乐的时候活着。


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就不活了。”你可以采取这种态度，但这种态度会让你更痛苦。



记住，没有人会选择痛苦。你问为什么人类选择受苦。没有人选择受苦。你选择了不受苦，选择了快乐，你选择了坚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你处于痛苦之中，为什么你不快乐。



那么该怎么办呢？记住，生命是完整的。你不能选择——整个生命都要过。会有幸福的时刻，也会有痛苦的时刻，两者都必须过；你不能选择。因为生活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否则节奏就会失去，没有节奏就没有生命。



它就像音乐一样。你会听到一些音乐：有音符，有声音，每一个声音之后都是沉默，一个间隙。因为这种间隙，那种沉默的间隔，还有声音——因为这两种对立——音乐就产生了。如果你说，‘我只选择声音，我不会填补空白’，就不会有音乐。这将是一件单调的事情，它将是死的。这些间隙赋予了声音生命。这就是生命的美——它通过对立而存在。声音和沉默，声音和沉默——这创造了音乐，节奏。生活也是如此。痛苦和幸福是对立的。你不能选择。



如果你选择了，你就成了受害者；你会受苦的。如果你意识到了对立的整体和生活的运作方式，你就不会选择——第一件事。



当你不选择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坚持，坚持就没有意义。



当痛苦来临时，你享受痛苦，当幸福来临时，我们享受幸福。当客人在家时，你会享受他，当他离开时，你也会享受痛苦、缺席和痛苦。我说两者都享受。这就是智慧之路：两者兼得，不要选择。不管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什么，都要接受它。这是你的命运，这是生命的样子，对此无能为力。



如果你采取这种态度，没有选择。你变得没有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因为现在你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所以你不向外。



你并不担心周围发生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享受它，生活它，经历它，体验它，从中获得一些东西，因为每一次体验都是意识的扩展。



如果真的没有痛苦，你就会因此而贫穷，因为痛苦会给你深度。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永远都是肤浅的。苦难给你深度。



其实，如果没有痛苦，你将是无味的。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无聊的现象。痛苦给你一种音调，一种敏锐。一种品质降临到你身上，只有痛苦才能给予，没有幸福才能给予。一个始终保持幸福、舒适、没有痛苦的人，不会有任何语气。他将只是一个废物。不可能有任何深度。真的，不可能有一颗心。心是在痛苦中创造出来的；在痛苦中进化。



如果一个人只吃过苦，却不知道有什么幸福，那么他也不会富有，因为富有是对立的。你越是在相反的方向上移动，你的进化就越高、越深。一个仅仅受苦的人就会成为奴隶。不知道任何幸福时刻的人都不会真正活着。他将变成一只动物；他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的。心中不会有诗，心中不会有歌，眼里不会有希望。他将适应悲观的生活。



不会有斗争，不会有冒险。他不会动的。他将只是一个停滞的意识池，而一个停滞不前的意识池是没有意识的——渐渐地，他将变得无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疼痛过多，你就会失去知觉。



因此，只有幸福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不会有挑战。只有痛苦不会有太大的成长，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奋斗、希望和梦想；不会有幻想。两者都是需要的，生活在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张力，一种微妙的张力。



如果你理解这一点，那么你就不会选择。然后你就会知道生命是如何运作的，生命是怎样的。这就是生命之路，这就是生命之路——它在快乐中前行，在痛苦中前行，给你基调，给你意义，给你深度。所以两者都很好。



我说两者都很好。我不是说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说两者都很好，不要选择。相反，两者兼而有之，允许两者同时发生。打开，不要有任何阻挡。



不要执着于其中一个，也不要抗拒另一个。








不抗拒是你的座右铭：我不会抗拒生命。无论生命给予我什么，我都会准备好接受它，随时可用，我会享受它。夜晚也很美好，痛苦也有它自己的美。没有幸福能拥有那样的美丽。黑暗自有其美；一天有它自己的美丽。



没有比较，也没有选择。两者都有各自的工作维度。



当这种意识出现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将不会选择。你将只是一个见证人，你将享受——这种无选择将成为幸福。这种无选择将成为幸福。幸福与痛苦并不相反；幸福是一种品质，你可以把它带给任何事情，甚至是痛苦。一个佛不能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痛苦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记住，痛苦发生在佛身上和发生在你身上一样多，但他因为知道享受痛苦的艺术而不能痛苦。他不会因为想保持幸福而痛苦。即使在痛苦中，他仍然保持着庆祝、沉思、活力、享受、开放、不抗拒。

痛苦发生在他身上，但他没有被触动。痛苦来了又去，就像一股气息进来又出去。他保持原样。苦难无法把他推到一边。痛苦无法使他运作起来。没有什么能推动他——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幸福。而你像钟摆一样存在：一切都在推动你——一切。



你甚至不可能真正快乐，因为快乐也会杀死你。你太投入了。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贫穷的校长——年纪很大，很穷，退休了——中了彩票。妻子很害怕，心想：“这对老人来说太过分了。



五千美元对他来说太多了。即使是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也能给他带来如此多的快乐，所以五千美元可能会杀死他。”她跑到教堂，跑到附近的教堂，走到牧师面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她说：“老人出去了，但他刚刚回来，现在是他回来的时候了，所以做点什么吧。”。五千美元——光是这个消息就要了他的命！”牧师说：“不要害怕。我了解人类的思想及其运作方式。我知道心理学。我会来的。”于是牧师来到这所房子。他们一到，老人也来了，于是牧师就出发了。他说：“假如你中了五千美元的彩票，你会怎么办？”老人想了想，想了想说：“我愿意把一半的钱捐给教堂。”牧师倒在地上死了。这太过分了。



即使是幸福也会杀死你，因为你太投入了。你不能置身事外。痛苦或幸福，无论什么来到你的门前，你都会被它深深地卷入其中，你会被推离你的脚。你已经不在了。只是一阵微风吹过，你已经不在了。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选择，如果你保持警惕，意识到生命就是这样——日日夜夜，痛苦和幸福——你只会见证。



没有人执着于幸福，没有人渴望幸福，也没有人逃避痛苦。



你保持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扎根。这就是幸福。



所以请记住，幸福并不是痛苦的反面。不要以为当你变得幸福时就不会有痛苦——那是胡说八道。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当你不在的时候，它才会停止。当你完全从身体中消失时，痛苦就停止了。



当没有出生时，痛苦就停止了。但是，你在整体上迷失了，然后你就不复存在了——只是一滴落入大海，已经不复存在。



当你在的时候，痛苦将继续。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你可以意识到：然后痛苦发生在你周围的某个地方，但它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幸福也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不要以为幸福会继续发生在你身上，痛苦不会发生——两者就都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它们只会发生在周围，只是在外围，你会以自己为中心。你会看到它们发生，你会享受它们的发生，但它们会发生在你周围；它们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你不选择，这就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微妙的，微妙的。



因为矛盾的生命，你选择了幸福，却陷入了痛苦。你试图逃离痛苦，越来越多的痛苦被邀请。因此，你可以将其视为一条终极法则：无论你选择什么，你的命运都将与之相反。这是一条终极法则：无论你选择什么，你的命运都会相反。



所以，不管你的命运是什么，记住，你选择了相反的命运。如果你在受苦，你就通过选择幸福来选择你的痛苦。不要选择快乐，痛苦就会消失。根本不要选择。然后什么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除了你，一切都在变化。必须深刻理解这一点。








只有你是存在中不变的因素，没有别的。只有你是永恒，没有别的。你的意识从来都不是变化的。痛苦来临，你见证它。然后幸福来临，你目睹它。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见证了它。只有一件事是不变的——见证——见证就是你。



你还是个孩子。。。。或者，如果你进一步向后移动，一旦你只是一个细胞。你甚至无法想象它——只是你母亲子宫里的一个细胞，甚至肉眼都看不见。如果那个细胞在你面前，你遇到了它，你将无法认出那是曾经的你。那时你还是个孩子，然后你变得年轻，现在你老了，或者躺在弥留之际。发生了许多事情。



你的一生都在不断变化；哪怕两个瞬间，一切都没有改变。



赫拉克利特说，你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两次——他这样说是针对生命之河。你不可能有两个相似的时刻。已经过去的时刻不能再重复了。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不能再拥有它了。



同样的情况不可能存在。在如此巨大的变化中，你内在只有一件事保持不变——见证。



如果你能在你母亲的子宫里见证，意识的质量也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小时候能见证，见证的质量也会一样。年轻或垂死，而只是死在床上，如果你能见证，意识的质量将是一样的。



你内在深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你的见证自我，你的意识——它保持不变；其他一切都变了。如果你执着于改变世界的任何对象，你都会遭受痛苦。对此无能为力。你正试图做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你受苦的原因。我知道你从不选择，但这不是重点。如果你受苦，你是间接选择的。



一旦你意识到这种生命的间接性，这种矛盾的生命本质，你就会停止选择。当不选择时，世界就消失了。不选择时，您就进入无限。



但只有当选择的头脑完全消失时，这才有可能。需要一个无选择的觉知，然后你将处于幸福之中。更准确地说，你将是幸福。我将再次重申：痛苦将继续发生，但现在没有什么能让你痛苦。即使你突然被扔进地狱，只是因为你在那里，对你来说，这将不再是地狱。



有人问苏格拉底想去哪里，苏格拉底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地狱和天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那里，但我不会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我唯一的祈祷是：让我无论身在何处都保持警觉。让我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充分意识到。无论是地狱还是天堂，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你完全警觉，地狱就会消失——地狱就是你没有意识到。如果你完全意识到，天堂就会出现——天堂就是你的完全觉知。



其实没有地狱或天堂这样的地理位置。不要继续幼稚地认为，有一天你会死，上帝会根据你的所作所为，根据你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把你送到天堂或地狱。不，你带着你的地狱和天堂。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带着你的地狱或天堂。



即使上帝也无能为力。如果你突然遇见他，他会像个地狱。你带着你的地狱；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可以投射它。你会受苦的。这场遭遇将像死亡一样，无法忍受。你可能会失去意识。无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都会铭记于心。意识的种子是整个存在的种子。



所以请记住，如果你受苦了，你就选择了它：有意识地、无意识地、直接地、间接地，你选择了它。这是你的选择，你有责任。



没有其他人对此负责。



但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困惑的头脑中一切都是颠倒的。如果你受苦，你认为你受苦是因为别人。你因为你而受苦。没有人能让你受苦。即使有人让你受苦，也是你选择通过他来受苦。你选择了他，你通过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痛苦。没有人能让你受苦，这是你的选择。但你总是认为，如果对方改变了，或者对方做其他事情，你就不会受苦。







我听说了。穆拉那斯鲁丁Mulla Nasrudin正在填写一份报告，因为他把车撞到了一辆停着的车上。他正在填写一份报告，许多事情都被问到了。当他来到被问及另一辆车的司机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事故的地方时，他补充道：“他应该把车停在其他地方。汽车停在那里；他本应该把车停在别的地方——因为他，事故才发生了。”。这就是你正在做的。对方总是有责任的：他本应该做点什么，就不会有痛苦。不，对方根本不负责任。你是有责任的，除非你有意识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否则你不会改变。当你意识到你要对此负责的那一刻，这种改变就会变得可能，很容易实现。



如果你遭受了痛苦，那是你的选择。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法则，没有别的：你完全有责任。无论发生什么——痛苦还是幸福，地狱还是天堂——无论发生什么，最终你都要负全部责任。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法则：完全的责任与你同在。



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如果全部责任都在你身上，那么自由之门就会突然打开——因为如果你是痛苦的原因，你可以改变。如果其他人是原因，那么你就无法改变。那你怎么能改变呢？除非整个世界都改变，否则你会受苦的。而且似乎没有办法改变别人——那么痛苦就无法结束。但我们是如此悲观，以至于即使是像因果报应定律这样美丽的学说，我们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它们并没有解放我们，相反，它们会让我们负担更重。在印度，因果报应的规律至少已经有500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了，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对自己承担了责任；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因果报应的法则——因果报应法则的发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到；因为过去造的因，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



因果报应法则就是要解放你。它给了你对自己的完全自由。



没有人能给你带来任何痛苦——这就是信息。如果你正在受苦，就是你创造了它。你是命运的主人，如果你想改变它，你可以立即改变它，生命就会不同。关键在态度。。。。



我听说，有一次两个朋友在聊天。一个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另一个是真诚的悲观主义者。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对这种情况不太满意。这位乐观主义者说，“如果这场经济危机继续下去，这些政治灾难继续下去，世界保持原样，不道德，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沦为乞丐。”就连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当他说：“我们将沦为乞丐，”时悲观主义者说：“向谁乞讨？”？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你能向谁乞讨？”



你有思想，你把你的思想带到每件事上。其实，你改变了每一种教学和学说的质量。你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佛和奎师那，因为你改变了整个事物；你用自己的方式给它上色。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生活在哪个世界，你都要完全负责。这是你的创造。如果这深入到你的内心，你可以改变一切。你不必受苦。不要选择，做一个见证人，幸福就会降临在你身上。幸福不是一种死的状态。苦难将在你周围继续。



因此，这不是你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你怎么样的问题。总的终极意义来自你，而不是来自发生的事情。



问题2昨晚你说无聊。当大多数人为了维持社会而不得不从事无聊、单调和重复的工作时，我们怎么能指望一个开悟的社会呢？



再说一遍：没有什么是无聊的，没有什么是重复和单调的——你在，你把你的品质带到了你所做的每件事上。没有一个行为本身就是无聊的，也没有一个行动本身是无意义的——是你让它变得无聊或无趣。同样的行为此刻可能会让你感到无聊，下一刻可能会变成一件幸福的事情。并不是说该行为已经改变；是你的心情，你给行为带来的品质，已经改变了。所以请记住，你不会因为重复的行为而感到无聊。相反，是你无聊——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重复的原因。










例如，孩子们想重复一些事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玩同样的游戏。你会感到无聊。他们在干什么？同样的游戏一次又一次？他们继续要求同样的故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享受它，他们说：“再告诉我那个故事。”怎么了？你无法想象。它看起来很愚蠢。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如此的有活力，没有什么是重复的。你已经死了，一切对你来说都是重复的。他们继续重复着同样的游戏。一整天他们都可以继续，如果你阻止他们

他们会尖叫和哭泣，他们会反抗你，说：“不要破坏我们的游戏。”你无法理解他们一整天都在做什么。



他们有不同的意识品质。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重复的。他们如此享受它，以至于这种享受改变了质量，然后他们再次享受它——他们更享受它，因为现在他们知道了诀窍。第三次他们更喜欢它，因为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一切。他们继续享受；他们的快乐与日俱增。你的快乐在不断减少。



怎么了？行为本身是无聊的吗，还是你的存在模式、意识模式出了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两个情人每天都会重复同样的行为。



他们会亲吻，他们会拥抱——他们是同样的行为。他们想无限期地继续这样做。如果你给他们时间，他们会一直重复到生命的尽头。看着两个情人，你会感到无聊。他们在干什么？——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给他们一整天的时间，他们会继续拥抱、爱、拥抱、亲吻。他们在干什么？



情人又成了孩子。这就是为什么爱是如此天真——它让你再次成为一个孩子。现在他们正在享受游戏。



他们又是孩子了。他们抛下了关于成熟的全部无稽之谈。他们在用彼此的身体滑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重复的。每一个吻都是全新的、独特的。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以后也不会一样了。爱的每一刻都有自己的个体存在，不重复；这就是他们喜欢的原因。



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并不适用于爱情。对于爱情，没有收益递减的规律；相反，回报递增。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理解爱，数学家不能理解爱。所有善于计算的人都无法理解爱，因为这是荒谬的：它无视所有的定律，所有的数学——它还在不断增加。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当我的经济学老师向我们解释收益递减定律时，我问他关于爱，“你对爱怎么说？”他很不安，当我说恰恰相反——回报递增定律——适用于爱情时，他对我说，‘你下课吧。你不懂经济学’他说：“这条定律是普遍的。”我说：“不要说它是普遍的，因为爱呢？”两个情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好像在重复。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是在重复。但对于妓女来说，经济学定律将适用，因为对她来说，爱不是爱，它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出售的东西，一种可以购买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去吻一个妓女，对她来说，这是无聊、重复，总有一天她会说“这是荒谬的。我厌倦了整天被人亲吻。这是不能容忍的。”她会说这是一个重复的行为。



这就是我想向你展示的区别。对于爱人来说，它不是重复的；对于妓女来说，这是重复的。因此，实际上，行为本身并不是重复的；这是你给它带来的品质。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喜欢它，它都不会重复。如果你喜欢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行为，就不会感到无聊。但是你不爱。



我每天都和你聊天。我可以无限期地坚持下去。我喜欢它。它对我来说不重复。从永恒到永恒，我可以一直和你说话。沟通，与你的心沟通，对我来说就是爱。这不是一个重复的行为，否则我会感到无聊。



我听说，一个小孩在一个星期天和他的父母一起去教堂，然后第二个星期天又一样。第三个星期天，这个小孩问他的父亲：“上帝一定很无聊，因为教堂里每天都有同样的面孔。我们来这儿已经三个星期天了，还是同样的面孔！上帝一定很无聊，每个星期天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但是上帝并不无聊。整个存在一直在重复。对我们来说，这看起来像是重复，但如果有一个存在，一个完整的存在，一种像上帝的东西，他不会感到无聊。



如果他感到无聊，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他可以停下来。他可以说：“不再！”他可以说：“完了！”但他并不无聊。为什么？



他爱——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的爱。他是创造者，不是劳动者。他是一个创造者。






毕加索并不无聊，他是一个创造者。如果你的行为变成了创造，你就不会感到无聊。如果你喜欢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会成为创造。但最基本的困难是，你不能因为恨自己而爱你所做的任何事情——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讨厌它，因为基本上你讨厌自己。



你还没有接受自己，你还没有因为你的存在而感谢存在。从你的心里，没有对上帝的感谢。其实，你有一个怨恨——“你为什么创造我？”在内心深处，你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会被抛弃？目的是什么？”想一想，如果上帝突然遇到你，你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会问，‘你为什么创造了我？受苦？痛苦吗？不必要地在生命中徘徊？你为什么创造我？回答！”



你还没有接受自己，那么你怎么能接受自己的行为呢？爱自己。接受你自己。因为行动是次要的——它来自你的存在。如果我爱自己，那么无论我做什么，我都爱它。如果我不爱它，我就会停止它。还有什么必要继续下去？



但你不爱，源头是不被爱的，所以源头的产品就不能被爱。



无论你做什么——你可能是工程师，你可能是医生，化学家或科学家——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带来仇恨。你的仇恨使它重复。



你讨厌它，然后继续为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找借口。你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妻子，为了我的孩子。”你父亲这样做是为了你，他的父亲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你的孩子也会这样做，没有人会享受生命。



这些都是把戏。你简直是个懦夫。你无法逃离它，因为它给了你安全感、收入和银行余额。因为你是个懦夫，你不能停止做你喜欢的事，也不能开始做你喜欢做的事。然后你继续把一切都放在你的孩子和妻子身上，他们也在这样做。



问孩子。他要去学校，他很无聊。他说：“我要去找我父亲。



他感到幸福。如果我不去，他会觉得很痛苦你妻子呢？——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孩子们。没有人真正为自己而存在。没有人爱自己到为自己而存在。然后一切都出了问题。源头被毒害了，然后所有从源头出来的东西都被毒害了。



不要认为如果你换了工作，你就会喜欢它。不，你也会把你的素质带到新工作中。一开始，这可能是一种感觉，一种新的东西，但迟早你会安定下来，一切都会一样。



改变自己，爱自己，爱你所做的一切；不管它有多小也没什么区别。



我想起了一则轶事。碰巧，当亚伯拉罕·林肯成为总统的第一天，当他在参议院就职时，一个非常嫉妒他的权力、声望和成功的人站起来对亚伯拉罕·林肯说：“林肯，别忘了你父亲是个鞋匠。”说这话的人补充道：“你父亲是个鞋匠，他过去常常给我家做鞋。别忘了他这只是侮辱他，整个参议院都笑了，因为每个人都嫉妒他。



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在想，“这把椅子是我的，这个人篡夺了它。”当然，每当有人成功，他都会以某种狡猾的方式成功；只有你才能成功。这就是我们如何适应他人的成功——他人是狡猾的，通过一些错误的技术，他不知何故成功了。这就是我们能够容忍和安慰自己的方式。整个参议院都笑了。



但是亚伯拉罕·林肯说了一些美丽的话。他说：“你真是太好了，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知道他是个鞋匠，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鞋匠。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个创造者，因为他热爱制鞋。我不认为自己像他那样成功，因为我对总统职位的热爱不如他对制鞋的热爱。



他很享受，他很幸福。在本届总统任期内，我将永远不会像他做鞋匠时那样幸福。



但你为什么此刻还记得他？我知道，”亚伯拉罕·林肯说，“我父亲在为你们家做鞋子，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所以我希望鞋子没问题。但你在这一刻还记得他，我觉得是因为鞋子出了问题。我是他的儿子，我可以修理它。”。如果你爱自己，如果你爱你的工作，你就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都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无聊的头脑中。不要说你因为重复的行为而感到无聊。行为之所以显得重复是因为你本身无聊——那么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显得重复。







但看看生命——生命喜欢重复。季节在转。太阳绕着一个圆圈运动——每天，每天早晨，它都会升起。夏天来了，冬天来了，雨水来了，他们继续前行。在某种深层次上，整个存在都在反复地移动。看来创作就像孩子的游戏。树不无聊，天空也不无聊。天空从不说：“现在，又是云吗？”几千年来，天空一直在看到云——每到雨季，云就会出现并开始移动。看看生命？它是重复的。



这个词不好；“重复”这个词不好。



相反，说它继续玩同样的游戏会更好。它非常喜欢它，以至于它想再重复一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它继续走向高潮。



为什么人对重复感到厌倦？不是因为重复很无聊，而是因为你太无聊了，一切都会很无聊。



有一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问一个病人问题；只是他在精神分析开始之前提出的初步的基本问题。他问道：“看看书柜，它立刻让你想起了什么？”男人看了看那些书，没有仔细看，他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是好事，因为这符合他的理论，即一切都是性的，所以他说，“好吧。”然后他拿起手帕说：“看看这个。这会立刻让你想起什么？你想到了什么。”男人笑着说：“一个美丽的女人。”弗洛伊德欣喜若狂。实际上，这就是他的理论——每个男人基本上都关心性，而不是其他。男人想到女人，女人想到男人，这就是全部的想法。于是他说：“看看门。”门口没有人，甚至没有人在街上走动。他说：“看，没有人。这没人，你有什么感觉？你立刻记得什么？”男人说：“一个美丽的女人。”

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有点不安，不管这个人是否只是在欺骗他，所以他说：“这似乎太过分了。”。“一切都让你想起女人~”男人说，“这不是重点。无论是书架、手帕还是空门都不是重点。其实，除了女人，我什么都不想。我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说什么都无关紧要。我只想女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让我想起了他们；我只会想女人，这不是一个想起的问题。”所以，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让你无聊的行为，或者让你无聊，或者重复、单调或乏味的工作让你无聊。真正的问题是，无论你是否做某事，你都会感到无聊。如果你只是在椅子上放松，你会感到无聊。什么都不做你会感到无聊。你会说，‘没有什么可做的，我很无聊。没事可做——我很无聊。”整个星期你都因为乏味的工作而感到无聊，周末你又因为无事可做而感到无聊。整个一生你都因为在工厂、办公室和商店做重复的工作而无聊。



然后当你退休时，你会感到无聊，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这不是其他问题。有些东西不会让你感到无聊；你很无聊，你继续把无聊带到你接触的每一件事上。



你听说过迈达斯国王——他碰过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你也是一个迈达斯国王——你接触的任何东西都会变得无聊。你有一种炼金的感觉：你可以把一切都变成无聊；一切，我说。



不要想着改变事情，动作；想想改变你意识的质量。对自己多一点爱。首先要记住的是要更加爱自己。道德家毒害了整个世界。他们说：“不要爱自己。这是自私。”他们说：“爱别人，不要爱自己。爱自己就是罪。”而我要对你们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仅是无稽之谈；这是危险的无稽之谈。除非你爱自己，否则你不可能爱任何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可能爱上任何人。如果你爱上了自己，只有这样，你溢出的爱才能到达其它人。



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会恨自己，如果你自己恨自己，你怎么能爱任何人？你也会讨厌别人。你只能假装。当你不能爱自己时，你怎么希望别人爱你？每个人都在自己眼中受到谴责。整个道德教育只给了你一件事：自我谴责的技巧——如何谴责自己，你是如何坏的，一个罪犯，有罪的，罪人。



基督教说，你是一个罪人不是你做了什么的问题/你生来就是一个罪人。









这不是你是否犯了罪的问题；不，你是天生的罪人。人生在罪里。亚当，第一个人，犯了罪，你们是子孙。罪已经犯了，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它无法挽回，而你生来就是罪——亚当的罪。



如果你生来就有罪，你怎么能爱自己呢？如果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负罪感，你怎么能爱自己呢？如果你不能爱自己，你就不能爱任何人。爱必须首先发生在家里——你就是家——只有当它溢出时，它才能到达其他人。当它溢出时，它就会溢出到你的行为中，溢出到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中。



无论你是画画、做鞋还是其他什么——只是打扫街道——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深爱着自己，如果你深深爱着自己——它都会流入你所做的一切。即使你什么都不做，它也会流入。它继续流动，成为你的存在，然后没有什么是无聊的。



人们来找我；有时，一些朋友非常同情地问我，‘你一整天都坐在一个房间里，甚至都不看窗外。你不觉得无聊吗？”我和自己在一起。我为什么要感到无聊？他们说，‘一个人坐着，你不觉得无聊吗？’如果我恨自己，我会感到无聊，因为你不能和一个你讨厌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对自己感到厌倦。你不能独自一人。即使你独自一人呆了一会儿，你也会坐立不安，感到不舒服，一种不安会产生。



你渴望遇见一个人，因为你不能和自己在一起。陪伴太无聊了——你自陪伴。你不能看着自己的脸。你不能深情地触摸你的手；不——不可能。



他们问我——他们的问题与拿他们自己做参照有关，因为如果他们独自一人，他们会感到无聊——他们问我，“你有时不出去吗？”没有必要。



有时他们会问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同样的问题来找你。你不觉得无聊吗？”



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你太没有独创性了，甚至不能制造一个独创性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有些与你的爱、你的性、你的平和、你的困惑有关，或者其他什么——一些心理学，一些病理学，等等——但人可以很容易地分为七类，有同样的问题，七个基本问题，人们继续问它们。所以朋友们问我：“你不觉得无聊吗？”我从不感到无聊，因为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个人，他带来的问题不是重复，因为环境不同，个人不同。你带来了你的爱情问题，另一个带来了他的爱情问题：两者看起来相似，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两个人是如此不同——他们的差异改变了问题的质量。



所以如果你分类，你可以分为七类，但我从不分类。



每个人都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他无法与其他人相提并论。无法创建任何类别。但你必须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意识，才能渗透到个人独特的根源。否则，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从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如果你深入了解，如果你警觉并准备好与这个人一起深入到他存在的更深的核心，你走得越深，一个现象就越有独创性、个性化和独特性。



如果你能看到最中心，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他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他是独一无二的。然后这个神秘感就会充斥着你——这个独特的人的神秘感。



如果你知道如何渗透，如何充满爱和警觉，没有什么是重复。



否则，一切都是重复的。你感到无聊是因为你有一种制造无聊的意识。改变意识，就不会有无聊。但你继续改变对象——这不会有任何用处。



结束




=======================================================



第65章：生命是谜，而不是问题




经文：

92. PUT MINDSTUFF IN SUCH INEXPRESSIBLE FINENESS ABOVE, BELOW AND IN YOUR HEART.
92.將心态放進如此難以言表的精美裡，在你心之上、之下、和之內。

93. CONSIDER ANY AREA OF YOUR PRESENT FORM AS LIMITLESSLY SPACIOUS.
93.將你目前這形體上的任何區域視為沒有極限地寬廣。




生命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谜。对科学来说，生命是一个问题，但对宗教来说，这是一个谜。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个谜是无法解决的——它可以存在，但无法解开。宗教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答案。科学提供了答案；宗教没有。



这是最基本的区别，在你努力理解什么是宗教之前，宗教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基本区别需要深入理解。



当我说科学把生命视为一个问题，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时，整个方法就变成了明智的，是思想在参与，而不是你。你已经脱离了它。头脑操纵，头脑处理，头脑渗透和分析。头脑在争论、怀疑、实验，但你作为一个整体却不在其中。因此，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就他自己的研究部门而言，科学家可能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知识分子，但在日常生命中，他和其他人一样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普通。在他自己的知识领域，他可能是个天才，但在生命中，他只是个普通人。



科学只包括你的智力，而不包括你的整体。



一个理智型的人有暴力，它是侵略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女性能成为科学家的原因——攻击性对她们来说不是天生的。理智是男性的、好斗的、暴力的：这就是为什么男性更科学，女性更虔诚。理智型的人试图解剖、划分、分析，每当你解剖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生命就会消失。你手里只剩下死的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永远不会触及生命。其实，它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会死。



当科学说没有灵魂或没有上帝时，这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或上帝，而是因为这表明科学思维的方法是这样的，你不能在任何地方接触生命。科学触及到哪里，死亡就发生在哪里。在这个方法中，在这个方式中，在划分、分析、解剖的方法中，生命被排除了。



有一点：智力是暴力和侵略性的，所以通过智力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它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部分是死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你可以通过综合而不是分析来了解生命。合成越大，进化的生命形式就越高。上帝是终极的综合，是完全的统一，是存在的整体。上帝不是一个谜，而是一切的终极综合——物质是对一切的终极分析。



因此，科学产生了原子物质性，宗教产生了宇宙意识。



科学向下移动到最后，最低分母，宗教向上移动到最高分母。它们在相反的维度上移动。因此，科学将一切转化为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必须科学地解决它，你首先必须决定它是否是一个问题。宗教以神秘为基础。没有问题，生命不是问题。重点是它无法解决。问题意味着可以解决的，可以知道的，可以知晓的。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但也不是不可知。最多它可能是未知的，但未知会消失，它会转化为已知的东西。



其实，宗教不能问这样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这太荒谬了。宗教不能问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是什么？”这是无稽之谈。宗教的方法本身就是不制造问题。宗教可以问如何变得更有活力，如何融入生命的潮流，如何丰富生命；宗教可以询问如何成为神，但不能询问神是什么。



我们可以生命在神秘之中，我们可以与之融为一体，我们可以在其中迷失自我，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质量也会改变——但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看起来是可解的，所有看起来是可知的，只是因为我们把它分解成碎片。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看，那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继续把谜团向后推。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它们似乎只是懒惰的头脑的答案。如果你有一个敏锐的头脑，你会再次发现同样的谜团，只是它被向后推了一步。问题就隐藏在答案后面。你只是创造了一个答案的表象，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








如果你能感受到这种区别，那么宗教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观点。整个观点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技术并不是为了解决任何问题——它们不把生命当作一个问题。生命就在那里。这一直是个谜，而且将继续是个谜。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无法揭开它的神秘，因为神秘是它的本质。生命的神秘不是偶然的，不是可以分离的，而是生命本身。所以对我来说，你越是进入神秘，进入神秘，你就越虔诚。



一个真正虔诚的人不会说他相信上帝；他不会说上帝存在。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肤浅，就像是对某些问题的回答。而一个信教的人不能说这样的话——上帝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如此深刻的现象，如此神秘的事情，说任何话都是亵渎。



所以每当有人问佛上帝是否存在时，他都保持沉默。



你在问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上帝，但回答这样的事情会让它负责。然后生命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然后神秘感消失了。所以佛说：“不要问我任何形而上学的问题。”问题只能是物理的。物理学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形而上学意味着神秘。



这些技巧是为了帮助你更深入地进入神秘，而不是知识。



或者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这些技巧是为了帮助你摆脱知识的负担。它们不是为了帮助你提高你的“知识能力”，因为“知识能力是障碍。然后门就关上了。你知道的越多，你深入生命的能力就越弱。



必须重新找回最初的奇迹，因为在孩子般的奇迹感中，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成了谜。如果你进入神秘，你移动得越深，神秘就变得越深。然后有一刻你可以说你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正是时候。



现在你已经开始冥想了。当你能感到深深的无知，当你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时，你已经到达了一个正确的平衡点，神秘之门可以打开。



如果你知道，那么门是关着的；如果你无知，完全警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门就会突然打开。你不知道的感觉打开了大门。



所以，不要把这些技巧当作知识，而是帮助你变得更纯真。



无知是纯真的，知识总是一种狡诈、聪明。如果你能利用你的知识再次变得无知，那么你就正确地利用了它。这是所有经文、所有知识、所有吠陀的唯一用途——让你再次成为孩子。



现在第一个技巧是：把心态放在难以形容的精美里，在你心的上面，下面，和里面。



三件事。首先，如果知识很重要，那么头脑就是中心；如果童心很重要，那么心就是中心。孩子活在心里；我们生命在头脑中。孩子感觉；我们认为。即使我们说我们有感觉，我们也认为我们有感觉。



思考对我们来说是首要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则是次要的。思维是科学的工具，感情是宗教的工具。



你必须重新开始成为一个有感觉的有机体。两个维度都不同。



当你思考时，你会保持分离；当你感觉时，你就会融化。



想想一朵花，一朵玫瑰花。当你思考时，你是分开的，有一个间隙，一段距离，一个空间。思考需要空间；思想要移动，就需要距离。



感觉让花朵和缝隙消失，距离下降。因为对于感觉来说，距离是障碍。你越靠近，你的感觉就越强烈。有一刻，即使是亲密也似乎是一种距离——然后融化发生了。然后你就感觉不到你在哪里，花在哪里，你在哪里结束，花从哪里开始。然后边界相互融合：花朵以某种方式进入你，你以某种方式走进花朵。感觉是在失去边界；思考是在创造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思想总是坚持定义，因为没有定义你就无法创造边界。



思想说先定义，感觉说不要定义。如果你定义了，感觉就停止了。



孩子感觉；我们认为。孩子接近存在，他融化了，并允许存在融化在他身上。我们被孤立，被囚禁在头脑中。我们就像孤岛。







这段经文说要回到心的中心。开始感受事物。如果你开始有感觉，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实验。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感受。你坐在这里，你可以听我说——但这将是思考的一部分。你也能感觉到我在这里，但这不会是思考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感觉到我的存在，那么定义就丢失了。然后真的，如果你有一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说话，谁在听。



这可能就在此时此刻发生。然后说话者变成了倾听者，倾听者变成了说话者。实际上，它们不是两极，相反，它们是一种现象的两极：一极是扬声器，另一极是听众。但这些只是两极，孤立的。它们不是真的。真正的东西就在这两者之间——生命，流动。每当你感觉到的时候，除了你的自我之外的其他东西就会变得重要。



客体和主体失去了它们的定义。一种流动，一种波动，存在着——在一个极点上是扬声器，在另一个极点是听众，但生命就是波动。



头脑给了你清晰，正是因为这种清晰，才产生了很多困惑，因为头脑清晰地定义、标记边界、绘制地图。有了理性，一切都是明确的：不允许含糊，不允许神秘。所有模糊的都会被拒绝，只有清晰的才是真实的。理性给你一种清晰，因为清晰，就会产生巨大的误解。清晰不是现实。现实总是模糊不清。概念清晰，现实神秘；概念是理性的，现实是非理性的。



言语是清晰的，逻辑是清晰的。生命是不清晰的。心给你一种融化的模糊。



它更接近现实，但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选择了清晰作为目标，我们错过了现实。你必须有一双模糊的眼睛才能再次进入现实。



你必须是模糊的，你必须准备好进入一些无法概念化的东西，进入一些不合乎逻辑的东西，一些令人震惊和真实的东西，令人震惊和有活力的东西。



清晰死了。它保持固定。生命是一种变化，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没有什么在下一刻保持不变。你怎么能清晰呢？如果你过于坚持清晰，你就会失去与它的联系。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这段经文说，最基本的事情是回到心的中心——但如何回到它呢？在你的心上、心下、心里，都要把心态放在难以言喻的细腻中。



心态“mindstutff”这个词不是梵语单词CHITT的好翻译。但英语没有其他对等的语言。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它承载着意义，不是“头脑mind”，而是“mindstuff心态”。



思想是指心理状态、思考、想法，而心态是指这些想法漂浮的背景——就像天空中的云一样。云是思想，天空是它们移动的背景。那片天空，意识，被称为心态。你的头脑可以没有思想；然后是chitt，然后是纯净的心灵。



当它有思想的时候，它就是不纯净的头脑。



如果你的头脑可以不思考，那么它是非常微妙的，是存在中最微妙的事情。你想不出比这更微妙的可能性了。意识是最微妙的东西。



所以，当头脑中没有思想的时候，你就拥有了纯净的头脑。纯净的头脑可以走向心灵，纯净的头脑不能。我所说的不纯净并不是指头脑中任何不道德的想法，我所指的不洁是指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想法是不洁的。



即使你在想上帝，它也是一种杂质，因为云在移动。云很白，但云在那里，而空间的纯净却不在那里。没有万里无云的天空。云可能是一朵乌云，一种在脑海中移动的性思想，也可能是一朵白云，美丽的，一个在脑海中流动的祈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纯洁的心灵都不存在。它是不纯的，有云。如果你的头脑是有云的，你就不能移动进心里。



必须理解这一点，因为有了思想，你就会紧紧抓住头脑。思想是根，除非这些根被切断，否则你无法回到内心。



孩子一直留在心里，直到思想结晶的那一刻，思想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浮动。然后它们生根发芽；然后通过教育、文化、修养，使它们生根发芽；然后意识逐渐从心脏转移到头部。只有在有思想的情况下，意识才能留在头脑中。这是基本的。如果没有思想，意识会立即回落到最初的纯真。




因此，如此强调冥想，如此强调无思、无意识、无选择的意识，或者佛的“正念”，也就是没有任何思想的正念，只是有意识。







然后会发生什么？一个非常伟大的现象发生了，因为当根被切断时，意识立即回落到心脏，回到原来的位置。你又变成了一个孩子。



耶稣说：“只有像孩子一样的人才会进入我上帝的国。”他指的是那些意识已经回到心的人。他们变得天真无邪。



但第一个基本要求是让MINDSTUFF处于这样难以表达的精细。。。。



思想是可以表达的。没有一个思想是无法表达的，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你能思考，它是可以表达的。



没有一个想法是无法表达的。当你能够思考的时候，它就变得可以表达了——你已经向自己表达了。



意识，纯粹的意识，是无法表达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继续说他们不能表达他们所知道的。逻辑学家总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能说出来？他们的论点是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说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



对于一个逻辑学家来说，知识必须是可表达的——可以知道的东西可以让别人知道，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那么问题在哪里？



你可以让别人知道。



但是神秘主义者的知识不是思想。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思想，他知道它是一种感觉。所以其实，说“我认识上帝”是不好的。最好说“我感觉到了”。说“我已经认识上帝”不是好的。更好的是说“我感受到了他”。这是对这种现象的更准确的描述，因为“知识”是通过心的，它就像感觉，而不是知识。



把心态放在无法表达的细腻中。。。。头脑，意识，CHITT，是无法表达的。如果一个想法在移动，它是可以表达的。



因此，将心态置于如此难以表达的精细中，意味着你达到了一个有意识但没有意识到任何思想的地步；你很警觉，但脑子里没有思想在动。这是一个微妙而困难的问题——你很容易就会错过。



我们知道两种心态。一个是当思想在那里的时候。当思想在那里时，你就无法进入内在。然后我们知道了另一种心态——当思想不在的时候。当思想不在的时候，你就会睡着。然后，你也不能移动到心。每天晚上，有那么一会儿，那么几个小时，你就会陷入沉睡。思想停止了，但你无法触及心，因为你是无意识的。因此，需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思想必须停止，就像它们在深度睡眠中停止一样，当没有梦的时候——你必须像清醒时一样警觉。



这两点必须一致。头脑必须像深度睡眠时一样无念，但你不能睡着，你必须非常警觉，有意识。



当意识和这种无念相遇时，这就是冥想。这就是为什么帕坦贾利说三摩地就像SUSHUPT。最高的狂喜，三摩地，就像最深的睡眠，只有一个区别：在其中你没有睡着。但质量是一样的——无念、无梦、不受干扰，没有任何波纹，完全平静、安静，但警觉。当你意识到并且没有思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意识的突然转变。中心发生变化。你被甩了回去。你被抛向了心。发自心，当你看世界的时候，没有世界，只有上帝。从头脑中看，当你走向存在时，没有上帝，只有物质的存在。



物质世界和上帝不是两种东西、两种观点、两种视角。从两个存在中心来看，它们是相同的现象。



把心态放在无法表达的细腻中，放在你的心里。完全融入其中，融入其中，沉浸其中。只是意识，在上面，在下面，在心里；整个心被简单的意识所包围；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只是意识到，没有词语，没有言语，根本没有思考，只是存在。



把心态放在上面、下面和心里，一切对你来说都将成为可能。



所有感知之门都将被净化，所有神秘之门也将被打开。



突然间就没有问题了，突然间也没有痛苦了——就好像黑暗已经完全消失了。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回到头脑中，但你将不一样。现在你可以把头脑当作一种工具。你可以与它合作，但现在你可以不认同它，即使在与它合作并通过它看待世界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因为智力。现在你已经熟悉了一个更高的观点，一个更深的观点——任何时候你想，你都可以退回。









一旦你知道了这段话以及意识是如何退回的；你的年龄、你的过去、你的记忆和你的知识是如何消失的，你又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孩子——一旦你知道了这个秘密，这个段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到那个地方，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恢复精神。如果你必须移动到头部，你可以使用它；你可以在平凡的世界中活动，工作但不参与其中，因为在内心深处，你知道智力所知道的是部分的。这不是全部事实。部分真相比谎言更危险，因为它看起来是真的，你可能会被它欺骗。



还有一些要点。当你进入心时，你会把存在看作一个整体。



心不是部门，心不是你的一部分，心意味着你的整体。思想是碎片，手是碎片，腿是碎片，胃是碎片，整个身体都是碎片。心不是碎片。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手可以被切断，我会活着。即使我的大脑可以被切除，我也会活着，但如果心不在了，我就不在了。



其实，我的整个身体都可以切除，但如果我的心脏在跳动，我就活着。心意味着你的完整，所以当心衰竭时，你就不在了。所有其他东西都只是零件，一次性的。如果心脏在跳动，你将保持完整。心的中心是你存在的核心。我可以用手触摸你。这种触摸会让我对你、你的皮肤有一定的了解，无论它是否光滑。手会给我某种知识，但这种知识是局部的，因为手不是我的整体。我能看见你。我的眼睛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某种知识，但这并不是全部。我可以想起你——同样的事情。但我感觉不到你的部分。如果我能感觉到你，我就能感觉到你的完整。这就是为什么，除非你通过爱知道，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任何人的完整性。



只有爱才能向你揭示整个人格，整个存在，本质，全部。



因为爱意味着用心去了解，用心去感受。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和认识不是你存在的两个片段。感觉是你的全部，而知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宗教来说，爱是最高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更多地用诗意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科学的语言表达。科学术语是不能使用的，它们属于知识的范畴。诗歌是可以使用的。那些通过爱认识现实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会成为诗歌。《奥义书》、《吠陀经》、耶稣、佛陀或奎师那的语录，都是诗意的陈述。



所有古老的宗教经文都是用诗歌写成的，这不仅仅是巧合。它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诗人的世界和神秘主义者的世界之间有某种亲和力。神秘主义者也在使用心的语言。



诗人只是在飞行的某些时刻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就像当你跳跃时，你可以离开地球的引力，但你又会回到它。诗人的意思是一个在飞行中进入神秘主义世界几秒钟的人。他看了几眼。神秘主义者是一个完全超越万有引力的人，他生命在爱的世界里，他通过心生命。这就是他的住处。



对于诗意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一瞥：有时他会从头到心往下掉。



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会又回到了头脑中。所以，如果你看到一首美丽的诗，不要试图去看写过这首诗的诗人，因为你不会遇到同一个人。你会失望的，因为你会遇到一个很普通的人。在某些时刻，现实向他揭示，他内心深处。但他不知道这段话。他不是它的主人。它已经发生了，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柯勒律治去世后，留下了大约四万首不完整的诗。他一生只完成了七首诗。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有人多次问他，“你为什么要继续堆积不完整的诗歌，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他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有时几行字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就停了下来。那么我怎么能完成它们呢？我会等待。我必须等待。如果它再次发生，一瞥出现在我身上，我再次向我展示了世界，真的，那么我会完成它。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什么也做不了。”他一定是一位非常真诚的诗人。要找到这样真诚的诗人是很困难的，因为思想的倾向是供给。如果有三行字出现，那么你将提供第四行，第四条将杀死所有三行，因为当你回到地上时，它将来自一种非常低的状态。















当你跳起来，从引力中解脱出来一段时间时，你就有了一个不同的存在维度。诗人在地上移动，但有时他会跳跃。在那些跳跃中，他能瞥见。神秘主义者生命在心里。他在地球上不动，心成了他的居所。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创造诗歌，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诗歌，他所说的一切都成为了诗歌。其实，一个神秘主义者不能使用散文，因为他的散文也是诗歌——它来自内心，来自爱。



把心态放在无法表达的细腻中，放在你的心里。心是你的全部，当你全部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全部——记住这一点。只有相似的才知道相似的。当你是零碎的时候，你不可能知道总体。内在如此，外在如此。当你内在完整时，外面的完整现实就会向你显现；你已经有能力了解它，你已经赢得了了解它的权利。当你内在支离破碎时，现实就在外在支离破碎。所以，你内在怎么样，外部就会怎么样，


在内心深处，整个世界是不同的，格式塔是不同的。我看着你。如果我通过头脑，通过智力，通过我认识的某个部分来看待你，那么这里有几个朋友，个人，自我——是分开的。但如果我是发自内心地看着你，那么这些个人就不在这里了。



然后，只有海洋意识在这里，个体只是波浪。如果我从心看你，那么你和你的邻座不是两个人，那么现实就在你和你邻座之间。你们只是两极，真实的就在两极之间。然后这里有一个意识的海洋，你在其中以波浪的形式存在。但波浪并不是分开的，而是连在一起的。你正在把每一刻融入另一刻，不管你是否知道。



刚才你体内的气息已经离开了你——现在它正在进入你的邻座。就在不久前，它是你的生命，如果没有它，你早就死了，现在它正在进入你的邻座。这就是他现在的生命。你的身体不断地辐射振动，你是一个散热器，所以你的生命能量不断地转移到邻座身上，他的生命能量也在转移到你身上。



如果我发自心地看着你，如果我用爱的眼光看着你，当我完全地看着你时，你就是辐射点，生命不断地从你走向他人，从他人走向你。。。。



不仅在这个房间里，整个宇宙都是生命能量的不断流动。它继续移动。没有单独的单位，它是一个宇宙整体。但通过智慧，宇宙从未出现，只有碎片，原子碎片出现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智力来理解的问题。



如果你试图通过智慧来理解，那就不可能理解。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存在角度来看。



如果你是内在的整体，那么外在的整体就会向你显现。有人把这种启示称为上帝的示现：有人把它称为moksha，解放；有些人称之为涅盘，停止。不同的词，完全不同的词。但它们意味着相同的核心，相同的本质。



有一件事是所有这些表达的基础——个体消失了。你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实现，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个体；你可以称之为解放，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自我；你可以称之为停止——就像佛所说的那样——然后就像一盏灯，一团火焰，停止存在，消失，消散，你再也找不到它了，你找不到了，它变成了不存在，所以个体消失了。但这一点必须加以思考。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说，当你意识到真理时，个人、自我、我执就会消失？如果所有宗教都强调这一点，这意味着我执必须是虚幻的——否则它怎么会消失？自我不能真的存在，只有这样它才能消失。这可能看起来很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只有不存在的东西才能消失。存在将持续存在，它不能消失。



仅仅因为思想，就产生了一个虚假的实体——个人。



如果你深入心，虚假的实体就会消失。这是思想的创造。



从心来说，宇宙在，个人不在；整体在，局部不在。记住，如果你不在，你就不能制造地狱；当你不在的时候，你不可能处于痛苦之中；当你不在的时候，就不会有焦虑，不会有痛苦。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而存在的——阴影的阴影。自我是不真实的，我执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个不真实的自我，许多不真实的影子被创造出来。他们跟着你，你继续和他们战斗，但你永远不会胜利，因为基础一直隐藏在你里面。








Swami Ramteerth曾在某个地方说，他住在一所房子里，一个贫穷村民的房子里。村民的小孩就在小屋前玩耍，太阳升起了，孩子看到了他的影子。他试图抓住它，但他移动得越多，阴影就越向前移动。孩子开始哭了。他是个失败者。他想尽一切办法想抓住它，但这是不可能的。抓住影子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影子很难抓住，而是因为孩子在移动以抓住它。当他移动时，影子向前移动。你无法捕捉到阴影，因为阴影没有物质，只能捕捉到物质。



Ramteerth坐在那里。他在笑，孩子在哭，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何安慰孩子？于是她对Ramteerth说：“斯瓦米吉，你能帮帮我吗？”Ramteerth走到孩子身边，抓住孩子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影子被抓住了。既然孩子把手放在头上，影子就被抓住了。孩子开始大笑起来。现在他看到他的手抓住了影子。



你抓不到影子，但你可以抓住自己。当你抓住自己的那一刻，阴影就被抓住了。



痛苦只是自我的影子。我们都像那个孩子，与痛苦、焦虑、痛苦作斗争，并试图驱散它们。我们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不是力量的问题——整个努力是荒谬的，不可能的。你必须抓住自我，我执，一旦你抓住了它，痛苦就会突然消失。那只是一个影子。



有些人开始与自我斗争。有人教导说，“分散自我，没有我执，你就会幸福”，所以他们开始与自我、我执作斗争。但是，如果你战斗，你仍然相信自我的存在。你的战斗会给它食物，它会成为一种给它能量的东西，你会喂养它。这个技巧说，不要想着自我，只要从头脑转移到心，自我就会消失。自我是头脑的投影。不要与之斗争。你们可以继续为共同的生命而战，但如果你们保持在头脑，就无法获胜。



只要改变立场，从头脑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立场，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存在，整个事情就会改变，因为现在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从心看，这里没有我执。正因为如此，我们变得害怕心灵。我们从不允许它有自己的方式，我们总是干扰它，我们总是把思想带入其中。我们试图通过思想控制心，因为我们变得害怕了——如果你移动到心，你就会失去自己。而这种损失就像死亡一样。因此人们害怕坠入爱河，丧失了爱的能力。因为你失去了自我，你无法控制。比你更伟大的东西抓住你并占有你。然后你就不确定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所以这个头脑说：“不要傻，理智行动。不要疯。”每当有人恋爱时，每个人都认为他疯了。他自己认为是有什么事情疯了，“我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因为现在已经无法控制了。正在发生一些他无法控制、无法管理和操纵的事情。相反，有什么东西在操纵他，一股更大的力量接管了他。



他着魔了。。。。



但是，除非你准备被附身，否则就不会有上帝为你服务。除非你已经准备好被附身，否则你就没有神秘感，没有幸福，没有祝福。



一个准备被爱、祈祷和宇宙附身的人，意味着一个准备作为自我死去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知道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必须给予什么。



可能发生的事情会立即变成现实，但你必须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这个技术很美。它并没有说明你的自我。它没有说什么。它只是给你一个技巧，如果你遵循这个技巧，自我就会消失。



第二段经文：將你目前這形體上的任何區域視為沒有極限地寬廣。



这是一样的，通过不同的门。基本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破坏极限。思想创造极限。如果你不思考，你就会进入无限。或者，从另一扇门，你可以尝试无限，你会从头脑中掉下来。思想不能与无限共存，不能与未定义的、无边界的、无限共存。思想不可能与无边界的事物共存，所以如果你能尝试一些无限的东西，思想就会消失。



这个技巧说，把你当前形体的任何区域都视为无限的空间。任何区域。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头脑已经变得无限。现在它没有边界。它一直在继续，没有边界。你的大脑已经成为整个宇宙，没有任何边界。如果你能想象这一点，思想就会突然停止。







如果你能想象你的头脑是无限的，思考就不会存在。思维只能存在于非常狭隘的头脑中。它越窄，思考就越好。心智越大，思考就越少，当心智成为无限的空间时，就根本没有思考。



佛祖坐在菩提树下。你能想象他在想什么吗？他根本没有思考。他的头脑是整个宇宙。他变得宽敞，无限宽敞。这种技术对那些能想象的人来说是好的，但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的。



对于那些能够想象的人，以及那些想象力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你无法真正说出它是想象还是真实的人来说，它会起作用。否则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但不要害怕，因为至少有30%的人有这样的想象力。这些人非常强大。



如果你的头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你很容易想象。如果它受过教育，那么创造力就会丧失，那么你的大脑就是一个存储空间，一个银行。整个教育体系就是一个银行体系。他们继续银行业务，把东西倒在你身上。



无论他们觉得什么必须被倒在你身上，他们都会这样做。他们用你的思想来储存，这是你无法想象的。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重复你所学到的。



所以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这种技巧。那些从大学毕业后没有被扭曲的人，他们也可以使用它。



那些真正还活着的人，即使受过这么多教育，他们也能做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做到。所有那些富有想象力、有梦想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但是如何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呢？



你可以在进入之前做一个小实验。只需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任何时候，在椅子上放松，把双手锁在一起，想象一下双手被锁得如此之深，即使你尝试，你也无法打开它们。这在你看来很荒谬，因为它们没有被锁，但你只是继续想象它们被锁了。



持续思考五分钟，然后在脑海中说三次：“现在我会试着张开我的手，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它们被锁住了，无法打开。”然后试着打开它们。你们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将无法张开双手。他们会真的被锁住，你尝试得越多，你就会越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你会开始出汗——你自己的手都打不开了。那么这个技巧就适合你了。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个技巧。



如果你可以轻松地张开双手，却什么都没发生，那么这种技巧不适合你。



你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你的手不张开，不要害怕，也不要尝试太多，因为你尝试得越多，难度就越大。只需再次闭上眼睛，想象现在你的手没有锁。



你需要五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想象，当你试图打开它们时，它们会立即打开。



解锁方式与锁定方式相同，只是通过想象。如果这是可能的，你的手被想象锁住了，而你自己却无法打开它们，那么这项技术将为你创造奇迹。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技巧中，有许多是用想象力发挥作用的。对于所有这些技巧，这个手锁实验将是好的。只要记住，无论这项技巧是否适合你，都要进行实验。



把你现在形体的任何区域都视为无限宽敞。任何区域。。。。你可以考虑整个身体。闭上眼睛，想想整个身体都在扩散、扩散、扩散，然后边界就消失了。它已经变得无限。会发生什么？你甚至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能想象你已经成为宇宙——这就是意义，无限——所有与你的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不会在那里找到。你的名字，你的身份，一切都将失去。你的贫穷或富裕，你的健康或疾病，你的痛苦——都将失去，因为它们是有限身体的一部分。有了无限的身体，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就回到你有限的身体上来。但现在你可以笑了。即使在有限的世界里，你也能感受到无限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携带它了。



尝试如果你从头开始尝试会很好，因为这是所有毛病的基础。闭上眼睛，躺在地上或坐在椅子上放松。只要观照你的脑袋。感觉头部的轮廓展开，扩大。如果你觉得它会非常令人震惊，那就慢慢地尝试吧。首先想想你的脑袋已经占据了整个房间。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在碰壁。如果你能锁住你的手，这就会发生。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触摸到的墙壁的凉爽。你会感到压力。







继续前进。你的头已经超越了——现在房子已经进入你的头脑，然后整个城镇都进入了你的头脑。继续扩展。在三个月内，慢慢地，你可以到达太阳在你脑海中升起的时刻，它开始在你的脑海中移动。你的脑袋变得无限大。这将给你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自由。所有属于狭隘思想的痛苦都将消失。在这种状态下，奥义书的先知们可以说，“AHAM BRAHMASMI，我是神圣的，我是绝对的。”在这种狂喜中，“ANALAHAK”被说出。



曼苏尔Mansoor欣喜若狂地喊道：“ANALAHAK, ANALAHAK——我是上帝。”穆罕默德教徒无法理解他。其实，没有哪个教派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他们以为他疯了，但他并没有疯，他是最理智的人。



他们认为他成了利己主义者。他说：“我是上帝。”所以他们杀了他。



当他被杀的时候，他的手被切掉了，他笑着说：“ANALAHAK，AHAM BRAHMASMI——我是上帝。”有人问：“曼苏尔，你为什么笑？你被处决了。”他说：“你无法杀我。我是整体。”你只能谋杀一部分。你怎么能谋杀整体？无论你对它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区别。



据记载，曼苏尔曾说过：“如果你真的想杀我，你至少应该在十年前来。那时我在这里。那时你本可以杀了我，但现在你不能杀了我。因为我已经不在了。我自己也杀死了你本可以杀死和谋杀的自我。”曼苏尔当时正在练习某种苏菲式的方法，一个人继续膨胀，直到广阔变得无限以至于不再存在。那么整体在，个体不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西方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迷幻药变得非常重要。吸引力实际上是一种扩张，因为在药物的影响下，你的狭隘和局限性消失了。但这是一种化学变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变化。这只是对系统的强制暴力——你迫使系统崩溃。



你可以瞥见你不再局限于任何事情，你变得无限，解放了。



但这是因为化学运作。一旦回来，你将再次处于狭窄的身体中，现在这个身体将感觉比以前更窄。你将再次被限制在同样的监禁中，但现在的监禁将更加难以忍受，因为你已经瞥见了。因为那一瞥是通过一种化学物质——你不是它的主人，你会成为奴隶，你会上瘾。现在你会越来越需要它。



这种技巧是一种精神上的迷幻。如果你实践它，一种精神上的改变将发生，它将不是化学的，你将成为它的主人。



把它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你是主人，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精神的。如果你是奴隶，那么要小心——这个东西可能看起来是精神上的，但它不可能是。任何让人上瘾、强大、奴役、监禁的东西，都会让你走向更多的奴役，更多的“不自由”——无论外表如何。



所以，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做什么，你的掌握都必须通过它来成长。你必须越来越成为它的主人。有人说，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当冥想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时，你就不需要做了。如果你还需要做，它还没有真正发生。因为这也成为了一种奴役。甚至冥想也必须消失。总有一刻你什么都不需要做。那么，正如你在，你是神圣的；正如你在，你是幸福，是狂喜。



但这种技巧有利于扩展，有利于扩张意识。在尝试之前，先尝试一下手锁实验，这样你就能感觉到。如果你的手被锁住了，你就有了非常有创造力的想象力，这不是无能为力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它创造奇迹。



结束




=======================================================




第66章：开悟成道——最普通的事



第一个问题：问题1昨晚你说过，当头脑中没有想法时，头脑就会变成一个空的空间，通往所有神秘的门就会打开。我深刻而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内在空间，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我感到神秘。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神秘是什么意思吗？



内在的空虚本身就是一个谜。你感觉不到，也不知道。你变成了它。你就是它。当内部空间在那里时，你就不在了。你不能观察它。如果你观察它，那么内部空间还没有出现。谁来观察它？如果你能观察到它，你就与它分离了，所以它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由你决定。内心还没有变得空虚，而是充满了。自我就在那里——以一种非常微妙的形式；作为一个观察者或旁观者，它就在那里。内在还不是空的，因为当内在是空的，你就不在。



所以，首先要记住的是，你不会成为神秘的见证人，你会成为神秘本身。你们将无法观察它，因为你们不可能是分离的，不可能有任何二元性。



有一件事。。。当内在真的是空的，你就不在，因为你是内在被填满的东西。因为你，它不是空的；因为你，空间被覆盖，被占据。当你消失，当你简单地消失，只有这样内心的空虚才存在。



所以你不会成为这个谜的见证人。除非你不是，否则神秘不会被揭开；当你不在的时候，神秘就会被揭开。所以，如果你说你感到内在空虚，那就意味着你不是空虚；空虚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周围的事情，但你并不空虚。所以，这种空虚实际上只是一种空虚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说，现在你的内心空间已经变得空虚了。这是一种想法：这种空虚不是真实的，这种空虚只是思想的一部分。



观照者在那里，所以物体一定在那里。你可以把空虚变成一个物体，一种思想。



据记载，睦州就这样变得空荡荡的。他一定遇到了这种空虚。他来到他的师傅面前，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变成了空的。”师傅说：“把这个空也扔了。这个空还是东西，你为什么要带着它？如果你真的变成了空，你就不能报告它。谁来带它？谁会在其中感受到某种成就？”师傅对睦州说，“你做得很好，你变得空虚了，现在去把这种空虚也扔掉。”你可能会被空虚填满——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充满了空虚，你就不是空虚的。



第二件事。。。我所说的神秘是什么意思？无论你理解什么，我并不是说，因为你认为一个谜会是非常惊人、令人震惊、令人震惊的东西，你会被扔到地上。这不是重点。神秘是一种简单纯粹的存在，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也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你不会被推到一边，不会被扔，不会被震惊，不会被困惑。



神秘其实并不神秘。这种非常普通的存在——接受它的本来面目而不产生任何问题。当你不制造问题时，这种存在就是谜；当你制造问题的时候，你就是在破坏这个谜。现在你正在寻找一个解决方案，一些答案。同样的想法还在继续。如果你听到我谈论这个谜，你就会想到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世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特别”这个词只存在于我执。



据记载导，临济开悟时笑了。他的门徒问：“你为什么笑？”他说：“我笑是因为，我为这个努力了成千上万世——它太普通了。”这就是奥秘，没有什么特别的。



据说另一位禅宗大师道禅，当他获得开悟时，弟子们问他：“在那之后，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据说道禅说：“我想要一杯茶。”这太普通了。但对于自我而言，这些东西并不吸引人。如果我说开悟成道是如此普通，以至于你想在它之后喝一杯茶，那么你会觉得整个事情都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要努力？然后我执进入。



我执想要一些特别的、罕见的、通常不会发生的、只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东西。我执想要一些特别的东西。



真实并非非同寻常；它无处不在。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那就太特别了！因为它就在那里，永远存在。它一刻也没有缺席。开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它是存在的核心——但你是聋子和瞎子。没什么特别的。













成佛，开悟，是最普通的现象。当我说“普通”时，我的意思是：一定是这样。如果它看起来很不寻常，那是因为你，因为你制造了很多障碍——你喜欢它们。首先你制造了障碍，然后你试图越过它。然后你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没有障碍。但你的我执感觉不会很好——你必须创造一条漫长的路才能到达最接近、最亲密的点。你从来没有错过过！



所以不要去寻找神秘的东西。只要简单和天真。然后整个存在向你敞开。你不会发疯，你可以简单地对整个事情的荒谬微笑，而这一切离你很近，但你却无法实现。而且没有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直在你里面。真是个奇迹，你居然一直错过它。



如果空虚是真实的，那么那里的一切，它的全部，现实，都将向你敞开。



并不是说它现在是关闭的，它是开放的。您才是关闭的。你的脑子被占用了。当你的头脑是空的，没有被占据的时候，你会对它敞开心扉，并且会有一个会面。然后一切都是平凡的美丽。因此，有人说，一个已经知道的人变成了绝对的普通人。他与现实融为一体。渴望特殊是我执的方式，而我执的所有方式都会在你和真实之间造成差距和距离。空荡荡的，一切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并不是说你必须报告：没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佛和奎师那或那些已经达到终极的人，无法描述它，因为它太简单了。复杂的事情是可以描述的，记住。简单的事情无法描述。一件事越复杂，描述就越容易，因为在复杂性中，你可以划分、对比、比较。一件简单的事你什么都做不了。



例如，如果我问你，“黄色是什么？”你会说什么？黄色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如果我问“什么是水？”你可以说，“H2O。”它很复杂：有氢，有氧，所以你可以定义它。但如果我问你，“什么是黄色？”你最多可以说黄色是黄色。



但这是一种同义反复，毫无意义。如果我说“黄色是什么？”你可能表示一朵黄色的花，你可能表示黄色的太阳升起，但你什么都没说，你在表示。



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能表示出来；复杂的事物可以定义、划分、分析。



佛是沉默的，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现象，它只能被指示，而不能被定义。所以他们可以引导你走向它，但他们什么也不能说。



神秘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非常简单，尽可能简单。但只有当你变得简单时，你才能遇到它。如果你很复杂，你就无法达到它。没有汇合点。只有当你变得简单，全然简单，天真，空虚，现实和你相遇。然后它在你身上有一个反映。它在你身上回响。它进入你的内在。



但不要等待任何特别的事情。涅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当我说这个涅盘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你感觉怎么样？你感到有点失望。在脑海中，这个问题一定会出现——那么为什么要挣扎呢？那为什么要付出任何努力呢？那为什么要冥想呢？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技巧呢？



看看那个头脑，那个头脑就是问题所在。头脑想要一些特别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种欲望，头脑才会继续创造特殊的东西。现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要么整个现实都是特殊的，要么什么都不是特殊的。



因为这种欲望，头脑创造了天堂。它不满足于一个，它继续创造许多。基督徒有一个天堂，印度教徒有七个——因为好人太多了，所以必须有等级制度。至善，他们应该去哪里？这是永无止境的。在佛的时代，有一个教派相信七百个天堂。你不得不把我执放上去：最高的我执必须去最高的天堂。



我在看一本拉达斯瓦米斯的书。他们说有很多导师——十四个导师。只有他们的导师走到了最后。佛祖在第七位，奎师那在第五位，穆罕默德在第三位。只有他们的上师达到了第十四位。其他人都有一个位置，被分类。只有他们的导师是特别的。这就是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






我听过一则轶事。在一所主日学校里，牧师正在给附近的小男孩们上宗教课。他谈到了很多好人会取得的成就——荣耀的王冠和天堂的奖赏。善良的人会在天堂加冕。然后在演讲结束时，他说：“谁会得到最大的王冠？”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小男孩，帽子制造商的儿子，自信地站起来说：“那个有最大脑袋的人。”这就是我们都在做的。我们对最大脑袋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对“最终”有一个特殊的概念，正因为这个“特殊”，我们才继续前进。但请记住，因为这种“特殊”，你根本没有移动到任何地方，你在欲望中移动。欲望的运动不是一种进步，它是循环。



如果你仍然可以冥想——清楚地知道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只会与普通的现实和解，你会与这个普通的现实和谐相处——如果你有这种思想，你可以冥想，那么开悟就有可能在这一刻实现。但有了这种想法，你就不会想冥想了——你会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离开一切。”人们来找我，他们说，“我已经冥想了三个月，什么都没有发生。”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就是障碍。如果没有欲望，它可能在一瞬间发生。



所以不要渴望神秘。真的，什么都不要想要。只要放心，在家里面对现实。平凡——平凡就是美妙。因为那样就没有紧张，没有痛苦。平凡是非常神秘的，因为它是如此的简单。对我来说，冥想是一种游戏，一种游戏；这不是一部作品。但对你来说，它仍然是工作；你从工作的角度思考。



理解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区别是件好事。



工作是以目的为导向的，本身是不够的。它必须通向某个地方，通向某种幸福，通向某种目标，通向某种目的。这是一座桥梁，一种手段。这本身毫无意义。意义隐藏在目标中。



游戏完全不同。它没有目标，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目标。幸福不是超越它；置身其中就是幸福。它不会给你任何外在的快乐，它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是内在的。你玩耍，不是因为任何原因，而是因为你现在很享受。它是没有目的的。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孩子才能真正玩耍；你成长得越多，你玩耍的能力就越差。因为越来越多的目的，你越来越多地问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玩耍？你越来越以目的为导向：某些事情必须通过它来实现，它本身没有意义。内在价值对你来说失去了意义。



只有孩子才能玩，因为他们不考虑未来。他们可以永远在这里。



工作就是时间；玩耍是永恒的。冥想必须像游戏一样，而不是以目的为导向。你决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冥想，因为那样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如果你在为某件事冥想，你根本无法冥想。只有当你在玩它，享受它，如果它什么都不能实现，如果它本身是美丽的，你才能冥想。



为了冥想而冥想。

..然后它变得永恒。然后我执就不能产生了。



没有欲望，你就无法将自己投射到未来，没有欲望，就无法开始期望，没有欲望你永远不会失望。没有欲望，时间真的消失了：你从永恒的一刻移动到永恒的另一刻。没有序列。。。然后你永远不会问为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没有开始了解其中的奥秘。玩耍本身就是个谜；是永恒的，无欲望的，这是一个谜。如果你允许我用这个词的话，平凡就是“目标”。平凡是我们的目标。如果你能成为普通人，你就被解放了，那么你就没有SANSAR，你就没有世界。



整个世界都在为变得非凡而奋斗。有些人在政治上尝试，有些人在经济上尝试，还有一些人在宗教上尝试。但是欲望是不变的。



第二个问题：问题2不仅在冥想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断地感到与存在的统一性，无我，永恒。但我觉得自己很普通。我并没有在我身上发现你经常谈论的那种彻底的转变。



这很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不应该因此制造问题。你应该放松，变得平凡。



但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很平凡？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种非凡的欲望，一种不平凡的欲望。



只有与之形成对比，你才会感到平凡，然后某种悲伤就会随之而来。但为什么不平凡呢？当我说“平凡”时，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在几天前，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说：“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每当我听你说话时，我都觉得我错了。那么，如何做到无我呢？”。他在寻找自我。我说，“不要管你是谁”，这样欲望就会被切割，自我就无法移动。我告诉他，“三个月内，不要来找我，不要与我执斗争——接受它，它就在那里。它是你的一部分，它就是你的样子。不要与它斗争，也不要相反地思考如何变得没有我执，因为这是我执的方式。接受它。接受就是死亡。”但年轻人说，“但每个宗教都说要没有我执，我想变得没有我执。”。“这个想变得没有我执的‘我’是谁？我执的方式非常微妙。当我和他说话时，我觉得他没有在听我说话。如果我给他一些技巧让他变得没有我执，他就会准备好接受，接受，因为这样我执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但我在说，“不要谈论无我，做你自己就好。三个月内不要挣扎，然后来找我。”他试着说。三个月后，他又来了，他对我说：“这很难接受，但因为你告诉我，我试过了。现在给我一些技巧，给我一些超越我执的钥匙。”整个努力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你接受了，就没有超越我执的欲望。



每当你觉得自己很平凡的时候，你就试着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非凡。但每个人都是平凡的：平凡就是真实。也许对你来说，一个人看起来很非凡，因为你把他和自己比较，但天才本身和任何人一样普通，他觉得自己很普通。玫瑰很普通，莲花也很普通，但如果玫瑰开始比较，开始思考如何成为莲花，那么问题就会出现。如果莲花开始思考玫瑰花散发出的美丽香气，那么玫瑰花就会变得非同寻常。



当你进行比较时，在比较中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否则一切都很普通。就其本身而言，一切都是如此。不要比较，也不要追求它。如果你渴望它，那么冥想会让你失望，因为冥想会把你带到一个你感觉到自己完全平凡的地步。接受它，欢迎它。它很好。



它表明冥想正在进步和深化。但在某些地方，对非凡事物的渴望仍然存在，这就造成了障碍。



如果这种欲望消失了，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普通。你会很简单。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很普通？你将变得如此简单，以至于你不觉得自己是普通的还是非凡的，这就是要达到的。



这很好，不要对此感到失望。如果你感到失望，请记住你携带着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正在制造毒药。为什么会有这种疯狂？为什么它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整个世界都因此而疯狂：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只有当你是无名小卒时，生命才会发生在你身上。当你如此空虚以至于没有人的时候，那么当整个生命毫无障碍地流过你，没有任何阻碍。那么流程就是完整的。



你是一个特殊人物，你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你扰乱了流动——生活无法通过你。这是一场斗争，一场抵抗，当然你也制造了很多噪音。你可能会认为，因为你制造了太多的噪音，所以你是一个非凡的人。



做一个空的容器、通道，没有阻力，这样生命就可以流过它，很容易地流过它。这样就不会产生噪音。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是，因为你只有在战斗时才会感觉到自己是。



你打得越多，你的感觉就越强烈。



生活在你身上如此流畅，以至于你甚至可能完全忘记你的存在。



没有障碍，没有阻力，没有拒绝，没有否定。你是如此的热情以至于你甚至忘记了你在。



据说有一位禅师在白天会多次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早上，他会叫“睦州？”然后他会说：“是的，先生，我在这里。”睦州是他的名字。他的门徒会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会说：“我一直在忘记。我变得如此流畅，以至于我必须提醒自己——‘睦州？’然后我说：‘是的，先生，我在这里。’”生活可以变成如此流畅，如此沉默的河流，以至于不会产生噪音。但是，如果你一心想成为某件事，某个人，非凡的，特别的，那么生命就无法在你身上流动。然后，在生命和你之间，在你的小自我和宇宙之间，有一场持续的斗争。









这是在制造疯狂。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星球。这种疯狂无法通过治疗来帮助，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病理学。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很疯狂。因此，除非整个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否则你无法通过治疗得到帮助。



只有两种生活方式：我执导向和无自我导向。你一定是个大人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结果就是疯狂。其实，疯子是最非凡的人。他之所以成就非凡，是因为现在他完全脱离了现实，根本不关心现实。现在他与世隔绝，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现在，梦想是真实的，而真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梦想。一切都颠倒了。



你不能让一个疯子相信他错了，因为他很有逻辑。疯子是非常理性和合乎逻辑的。



一个疯子过去每天早上都会从家里出来，唱一些咒语，做一些手势。所以，任何路过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问他在做什么。疯子会说：“我在保护这个街区不受鬼魂的伤害。”所以问问题的人会说，“但这个街区没有鬼魂。”而这个人会说：”看，因为我念经，所以没有鬼魂。“他很理性，你无法说服他——鬼魂不在那里是因为他的念经。



但他现在生活在自己主观的梦想世界里，你无法把他拉出来。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没有人可以是一个不符合事物本质的人——但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特殊人物，那么你的一部分已经疯了。那是你的疯狂。这种身体上的癌症越长，你就会越远离现实。



佛是无名小卒。



他所有的门都开着。风来了又吹，雨来了又刮，阳光进来又过去，生命在流动，但他不在。这就是我说冥想发生在你身上的意思。这是非常普通、自然、真实的。



第三个问题：问题3你经常说，是非好坏对错都只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一切事物的统一性，那么有好的和坏的东西吗？



不，它只是一种语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坏的。但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真理可能是危险的。事实上，只有真理才是危险的——谎言从来没有这么危险，因为它们没有潜力。他们没有力量。



真理可能非常令人震惊。没有好的，没有坏的，没有对的，没有错的，这是事实。一切都是如此，所有的谴责和分裂都是徒劳的——但这对你来说是危险的。这对你来说太过分了，你会误解的。



你无法理解；当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时候，你无法理解它，你会对它有自己的解释。



如果我说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你会认为，无论你到目前为止认为什么是坏的，都没有必要这样想。因此，它将成为你的放纵许可证，你将开始双重思考。



你会认为对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坏的，但对别人来说，你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你能允许别人也这样做，那么你就明白了；那么这不是许可证，而是自由。但思想必须是一体的；不应该有双重标准。



为什么我说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因为善和恶都是解释，它们不是现实。



如果花园外面有一朵花，你可以说它漂亮，别人也可以说它丑。这朵花两者都不是。这朵花存在于那里，因为它是真实的。它不在乎你的解释。但对你来说，它要么美丽，要么不美丽。美和丑是一种诠释，而不是现实。是你的头脑在说它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花不会被它影响，但你会被它影响。如果你说它很美，你的行为将是一种；如果你说它很丑陋，你的行为就会不同。你会受到你的解释的影响。



我在和你说话，我必须时刻记住，无论我说什么，你的行为都会受到影响。除非你到了一个地步，整个重点已经从做变成了存在，你对做不感兴趣，只对存在感兴趣，否则你无法理解我说没有什么好的或坏的。



事情就是这样。



但只有当你深深地以存在为中心时，才有可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你以存在为中心，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么就没有危险了。但现在你不是以存在为中心，而是以外围为中心。你不断地选择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其实，你从来没有问过“是什么？”你一直在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这会不会好。你永远不会问“是什么？”除非存在变得比做更重要，否则对你来说，有好也有坏。然后，必须做一些事情，而不应该另做一些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区分？为什么？如果真的没有好的和坏的，那么这种分别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产生的？



对我来说，这又是我为你做的一件事：如果某件事导致你的存在，在那里一切都会变得好，我就称之为好；如果某件事情导致你离开存在，我就说它为坏。如果你继续远离自己，一切都会变得糟糕。



为了帮助你回到自己，回到你的家，我称之为好的和坏的，或者，对的和错的。与其用“好”和“坏”，不如用“对”和“错”，因为我更关心如何让你回归存在的技巧。



因此，如果一种技术能把你带到你的存在，那么它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一种技术不能让你进入你的存在，或者它成为了一种障碍，或者让你走上了一条歧路，或者把你带到了一条死胡同，或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那么它可能是错误的。



但如果你问我，最终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没有任何对的，也没有任何错的。如果你现在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就开始以一种没有错也没有对的方式生活——就你与他人的关系和他人与你的关系而言，这是为了你。



耶稣说：“你想别人怎样待你，就怎样待他们。”这是“一个标准”的基本原则，也是所有想帮助你回到自己的人的全部教导——有一个标准，没有好的，没有坏的，不仅对你，而且对每个人。



如果你在偷东西，很容易说偷还不错，但如果别人在偷你的东西，那么就很难说偷还不错。



我听说过一个小偷。这是他第四次被抓，法官问他：“你一次又一次地被抓，怎么回事？如果你效率不高，为什么还要做这行？”该男子说：“这不是效率的问题。我一个人，工作量太大了。”于是法官说：“那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同伙，一个伙伴？”小偷说，“道德已经变得如此低下，以至于你不能信赖任何同伙。”即使是小偷也会从道德的角度思考，对其他人来说——“道德已经如此低下，你不能信赖同伙。所以我必须自己做所有的工作，而工作太多了。”这是所有知者最深刻的教导：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一切都被接受了。如果你能全盘接受它，你就转变了。但是，如果你很狡猾，想欺骗自己，那么这种完全可接受的态度将是危险的。



所以，我对你说的很多话都是因为你。就在两者之间，我也继续交流我真的很想对你说的话。但它只能非常间接地给出。你是如此危险，如此自杀倾向，以至于你可以做出对你有害的事情。



我说的是一个更高的真理——不仅是一个更高的真理，而且是一个终极真理。纳罗帕在他的歌中说，只有一英寸的差距就把天堂和地狱区分开来。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相差一英寸，天堂和地狱就不同了。



你将不得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你制造了分裂。让所有的二元性越来越近，让它们融合。让好与坏融合，让黑暗与光明融合，让生与死融合。



然后是ADWAIT，然后是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带来了自由和转变。



第四个问题：问题4正是我们的想象，通过自我暗示，将我们建立在有限的世界，名称和形式的世界，痛苦和幸福的世界。同样的东西能用来达到无限、绝对、幸福吗？相同的东西按相反的顺序排列？



你来到这所房子，很快你就要回去了，同样的路会再次使用——但顺序相反。当你来到这里时，你的脸朝着我，当你回去时，你将背对我。但道路将是一样的。回家不需要其他途径。只有方向会改变。



你为进入黑暗而走过的路将是路，是路，唯一的路。你必须从那条路回去。让你陷入痛苦和痛苦的路将引导你走向幸福和狂喜。没有其他办法，没有必要。记住，不要采取任何其他方式，否则你将永远无法回家。
















你必须保持警觉，才能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唯一的变化是在方向上——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弯。催眠，自我暗示，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去除催眠，去除自我暗示会让你回到现实。没有有限的世界，世界是无限的。是你的强加，你的催眠，让它看起来有限。撤销你的催眠，世界是无限的——它一直都是如此。



所有的冥想技巧都类似于催眠。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人们继续询问催眠和冥想之间的区别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没有区别。路径相同，但方向不同。在催眠中，你会越来越睡着，失去意识；在冥想中，你从睡眠中走出来，获得觉知。这是同一条路。在催眠中你在影响自己，在冥想中你在不影响自己——但过程是一样的。冥想是相反的催眠。所以，无论你对自己做了什么，你都必须撤销它。仅此而已。



试着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它会很有启发性：你可以催眠自己。



关上你的房间，让它完全变黑，然后在你眼前放一支小蜡烛。然后不眨眼，盯着火焰，继续想着你在睡着，你在睡着。一个深深的睡眠降临在你身上——让这个想法漂浮在那里，漂浮在里面。继续盯着蜡烛看，让这种想法像云一样笼罩在你身上。你睡着了，你睡着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说：“我睡着了。睡眠在降下。我的四肢在放松。”你会立即感觉到一个微妙的变化，不到三分钟你就会感觉到身体变得沉重。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倒下。眼睑很重，现在很难继续盯着火焰看。眼睛想要闭上。一切都变得麻木了。



现在你可以感觉到这就是催眠：变得更困，陷入昏迷，变得更无意识。感受它的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的头脑是如何变得模糊的。清晰度消失了，活力消失了，你正在走向死亡。你的身体感觉更重了。这会让你感觉到你的意识是如何变成无意识的。



试着这样做七天，这样你就可以完全感受到它是什么，以及你是如何进入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黑暗，越来越多的睡眠，越来越无意识，在最后一刻，你突然不在了，火焰也消失了。你睡得很熟。你就像坟墓。



一周后再做另一个实验。拥有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火焰，同样的凝视方式，但脑海中有一种不同的想法，“我会变得越来越警觉，我越来越警觉、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警觉。身体越来越失重。”让这种想法存在，继续凝视火焰——你会感觉到生命意识和觉知的突然激增。



在七天内，你会感到非常警觉，以至于你会觉得身体不在。在一个极点上，整个频谱是深度睡眠，在那里你完全忘记了自己；而在另一端，有一种深刻的意识，一切都被遗忘了，你只记得你自己。



然后还有许多中间阶段。我们所处的阶段就在中间——半睡半醒。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半睡半醒的。这两个过程是相同的，它们是相同的过程。



处于紧张状态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浓缩的思想变成了一件事物。一个持续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改变了你，成为一颗种子。因此，如果你正在努力变得越来越警觉，你就是在放松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Gurdjieff称之为自我记忆——他说，“不断地记住自己。”佛说，“无论你在做什么，都不要忘记自己；不断地锤击你正在做的事情。”他是如此的挑剔，以至于他对他的僧侣说，“当你走路时，左脚抬起，记住你的左脚抬起：现在脚往下走，现在右脚抬起，现在右脚往下去。记住呼吸在进来，呼吸在出去。不断记住发生的一切，并将每一件事都作为一种情况来记忆。不要在无意识的昏昏欲睡状态下做任何事情。“佛说这就够了。如果你能这样运作二十四小时，你迟早会反催眠自己。你会变得清醒、警觉。”。



催眠和冥想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



你可以用催眠来唤醒你；你可以用催眠来进入深度睡眠。如果你成为催眠艺术的大师，你就有了打开生命所有大门的钥匙。












如果你不是催眠钥匙的主人，那么你就是许多力量的受害者。这一点值得理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催眠，那么你就是受害者。每个人都在对你进行催眠——我说每个人！他们可能不是明知故犯，但每个人都在努力。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催眠的把戏：报纸、电视和广播上都有同样的广告。它继续锤击，它变成了一种催眠的东西。



在脑海中，你不断重复，“力士是最好的肥皂。”你不断重复。



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写在墙上；在电影里，在电视屏幕上，在收音机里，在杂志上，在报纸上，在任何东西上：“力士香皂。”它一直在播放。你被它催眠了。然后你去商店，柜台后面的人问你，“你需要什么香皂？”你说，“力士香皂”。你睡着了。你不是有意识地说，它已经被灌输了，现在它已经被嵌入了。



千万卢比花在广告上只是为了催眠你。那些广告必须不断重复。重复是一种方式。然后是印记，你对它变得无意识；然后它突然从你嘴里冒出来，“力士香皂”

你认为你在选择。其实你不是。



整个教育系统是催眠的。这就是为什么老师需要更高的职位。它必须科学地测量，因为有一个特定的点——我坐在这里的方式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你的眼睛应该紧张地看着我，非常紧张，而不是放松——那么你很容易被催眠。



希特勒使用了所有这些。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测量与观众的距离和身高，这样眼睛才能正确地处于紧张状态，很容易被催眠和影响。然后所有的灯都会熄灭——在希特勒的演讲厅里，只有希特勒的灯。没有人能看到其他地方，所以你只能看着他。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他会继续说一会儿什么。他想对你说的话会在所有观众都昏昏欲睡的时候说出来。然后这些单词就会进入无意识并开始发挥作用。



现在他们在电影中发明了潜意识广告。当你看一部电影时，在两个场景之间，只需几分之一秒，广告就会闪现。



你将无法阅读它，你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简单地看电影，广告会突然出现几秒钟——但你不会一直意识到。



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只有那些目光敏锐的人才能感觉到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不会感觉到，但潜意识已经读到了。它已经进入了你。



在一部美国电影中有一个关于它的实验。他们在屏幕上闪现出一种新的特殊品牌的冷饮。只有2%的人意识到有广告，98%的人完全不知道，但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人出去要这种饮料。他们没有意识到有广告，因为广告太快了。



催眠无处不在。教育使用它，政治使用它，市场使用它——每个人都在使用它。如果你没有意识到，那么你就是受害者。意识到。如果你意识到了，你可以使用它；不是催眠别人，而是去反催眠自己。如果你能完全反催眠，你就自由了，你就解放了。



冥想和催眠之间没有冲突。区别是朝向——过程是一样的。



结束




=======================================================



第六十七章：心与物皆无


经文：

94. FEEL YOUR SUBSTANCE, BONES, FLESH, BLOOD, SATURATED WITH THE COSMIC ESSENCE.
94.感覺你的實體，骨，肉，血，浸透著宇宙的精華。

95. FEEL THE FINE QUALITIES OF CREATIVITY PERMEATING YOUR BREASTS’ AND ASSUMING DELICATE CONFIGURATIONS.
95.感覺那創造力的精純質地瀰漫著你的胸部並表現出精緻的輪廓。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宇宙是由什么样的基本物质组成的，物质是什么。有一些主张和体系说，物质是基本的现实，精神只是一种产物，物质是基础，精神只是副产品，精神也是物质，只是微妙的。恰尔瓦克在印度、伊壁鸠鲁在希腊提出了这一点，甚至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唯物主义者还在继续谈论物质。与此相反，还有第二种思维体系，它说精神而不是物质是最基本的东西，物质只不过是精神的一种形式。韦丹塔和世界上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已经把一切都归结为精神。



就在本世纪初，人们认为唯物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因为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研究正在证明，或者似乎正在证明，物质是基本的。但就在二三十年前，整个情况完全改变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Eddington说：“现在我们可以说，宇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件东西。”

随着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深入研究，他们逐渐意识到，你穿透物质越深，消失的物质就越多——似乎存在着比物质更多、比物质更超越的东西。你可以更容易地称之为精神而不是物质，因为它是一种能量形式。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根本不是旧意义上的物质。



对于Tantra，对于瑜伽来说，没有选择哪边。Tantra没有说物质或精神是基本的现实。Tantra有第三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最终会获胜。Tantra说，精神和物质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X”的东西的形式。物质和精神都不是实质性的，但第三个实体是真实的，它存在于两者之中，但并不局限于两者——这两者就是表现。



物质和精神不是现实，而第三种形式才是现实，一种基本的现实，它仍然隐藏着。无论何时它表现出来，它要么表现为物质，要么表现为精神。



因此，精神和物质及其追随者之间的整个冲突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物理学现在所知道的最终基础实际上既不像物质，也不像精神。分裂已经消失，二元性已经消失。基本物质的行为是非常模糊的：有时它表现得像物质，有时表现得像精神。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物理学不能对单个原子说任何话——它们和任何人一样都是不可预测的。关于单个原子以及它将如何表现，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它似乎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任何因果关系都无法预测它将如何表现。我们可以预测质量行为，但无法预测单个原子的行为。有时它的行为是因果关系，就像物质，有时它的表现就像精神，好像它有自己的意愿，好像它可以选择。



对于Tantra来说，这种物理学的观点非常适合。但是为什么Tantra说基本实相是第三个，未知的，“X”？这并不是因为Tantra对提出任何关于现实的理论感兴趣，并不是。这只是为了帮助SADHANA，帮助精神成长。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实是第三种，精神和物质只是两种表现——那么你可以通过两扇门进入现实：要么从物质进入，要么从精神进入。如果你试图从物质进入，那么有一些技巧可以使用。



哈塔瑜伽是一种通过物质、通过身体进入现实的技巧。你必须对身体做一些事情，你必须改变身体，你必须在身体中结晶某些化学现象，然后你就会进入现实。



或者，你可以直接通过精神进入。



Raja瑜伽和其他方法被用来通过精神进入。对于Tantra来说，两者都是对的。



你不能对坦陀说，“一个身体姿势，一个特定的身体姿势，怎么能帮助进入现实？”坦陀说这是有帮助的。一个特定的身体姿势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姿势，因为身体是现实的表现。因此，当你给你的身体一个特定的姿势时，你就是在给现实一个特定形态。有些姿势你可以很容易地进入你自己。某种食物是有益的。特定的呼吸练习是有帮助的。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食物、呼吸、身体。但你可以通过它们进入。









精神也是如此：只要合理运用思想，你也可以进入。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想到Shiva告诉帕尔瓦蒂某些看起来只是虚构的技术。这个问题必然会出现——想象力怎么会有帮助？



即使是想象也是一种现实模式，因为思想是现实的表现。当你改变了头脑中的想象，你就改变了现实的模式。对Tantra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真实的。即使是一个梦也有它自己的现实——它会影响你。因此，梦不仅仅是梦。梦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真实，因为它影响着你，改变着你。你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你做梦；你将永远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因为某个梦已经发生了。



所以，如果你梦见自己是个小偷，第二天早上你会说这没什么不同，那只是一场梦。但对于Tantra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一个偷窃的梦，一个偷窃，已经改变了你。早上你的现实是不同的；你不可能是老样子。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已经影响了你。它会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未来——它已经成为一颗种子。



即使是一个梦也并非无关紧要。你认为梦只是梦。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不能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梦，你也不能选择一个梦。它发生在你身上，就像其他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一样。你能选择一个梦吗？你能安排今晚要做的梦吗？你能选吗？你能做到吗？你不可能实现它，因为要实现一个梦，你的现实需要很多改变。只有到那时，梦才会到来。梦就像一朵花。玫瑰花开在玫瑰花丛上，除非你从种子开始改变整个过程，否则你不能改变花。



你不能只换花。梦想是一朵鲜花。如果你能改变梦，你就能改变现实。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技巧看起来都是虚构的，但它们也是真实的。而Tantra正试图改变你的想象。如果想象可以改变，那么它背后隐藏的现实就会自动不同。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技巧从你的想象、你的梦想、你的头脑开始。



必须记住三件事。第一：发生在你脑海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是肤浅的——它发生是因为你，它发生是由于你碰巧处于某种情况。所以可以做两件事：要么改变现状，要么你必须从身体开始，因为身体就是现状；或者，如果你没有从这种现状开始，而是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会持续下去，要改变它并不容易，但如果你付出努力并继续努力，如果你很固执，没有被击败，那么努力就会改变它。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可能没有实现你想的目标，但你做出这种努力会带来改变。你会有所不同：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你都会有所不同。付出的努力将被计算在内。



第三，不要认为思想仅仅是思想，也不要认为做梦仅仅是做梦。



如果你能安排你的梦——现在西方有一种疗法叫做“定向白日梦”——如果你能引导你的梦，你就是在引导自己。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同。



藏族有一种古老的技艺叫“狮子吼”。如果你是愤怒的、性冲动的、充满仇恨和嫉妒的，那么西藏大师会给你这个技巧，“狮子吼”。你必须坐在镜子前，想象自己是一头狮子，而不是一个人。



你必须让你的脸像狮子，你必须伸出舌头，你必须咆哮。你必须练习它，这样你的想象力才会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你忘记了你是一个幻想自己是狮子的人。当你真的完全被自己想象俘获，成为狮子，发出真正的咆哮时，你突然变了。在那咆哮中，所有的仇恨、愤怒、性都消失了，你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深沉默。在古老的西藏寺院里，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有许多镜子。每当有人有愤怒、仇恨或嫉妒时，他都会被送到那个有镜子的房间，他必须呆在那里，直到达到顶峰。当他达到顶峰时，整个修道院都会知道，因为一只真正的狮子会在那里咆哮。对我们来说，他已经疯了。整个修道院都会聚集起来欢迎这个人，他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需要三天，也可能需要七天。食物会供应给他，但他不允许出来。他必须坚持想象自己是一头狮子，直到无意识的根源发出咆哮。













全身都参与其中，每一个细胞都参与其中；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在这咆哮中，一切都被抛了出去。这是最深的宣泄。你再也不会看到那个生气的人了，因为现在毒药不在了。



脸将首次变成人。



你的脸不可能是人，因为那里压抑了太多。你压抑的嫉妒、仇恨和愤怒就在那里——一层又一层隐藏在皮肤下。他们在扮你的脸。但它们可以被释放——只是通过这种白日梦，一种定向的白日梦。



在西方，他们现在有了另一种技术，他们称之为心理剧。这也是佛教最古老的方法之一——成为戏剧的一部分，把它演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你忘记了你只是在表演。表演变成了行动，而你不是演员，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做者。它改变了你。



Tantra说，如果你能改变梦想、想象，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想法和它的模式，那么背后的现实就会不同。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你可以在脑海中移动。这些技巧只是为了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和风格。



第一个技巧：感受你的实体、骨骼、肌肉、血液，充满宇宙精华。



尝试简单的实验。在七天的时间里，尝试一个简单的实验：感受你的血液、骨骼、肌肉和身体，充满悲伤——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很悲伤；你周围的黑夜；非常沉重、沮丧；没有一束光；没有希望，悲观，就好像你快要死了。



生命不是在你身上悸动；你只是在等待死亡。就好像死亡已经过去，或者正在过去。在七天的时间里，思考死亡已经进入全身的感觉；它已经深入骨骼，深入骨髓。继续这样想吧，不要打扰这种心情。然后，七天后，看看你的感受。



你将成为一个累赘。所有的感觉都将消失，身体将不会被感觉到有生命。你做了什么？你一直在吃，你做的每件事都和你一直在做的一样；唯一的变化是想象力——你周围有一种新的想象力模式。



如果你成功做到这个……你就能成功。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你不知不觉正在做这件事，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从悲伤开始。如果我说要充满幸福，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你无法想象。



但是，如果你能带着悲伤去做，那么你就会意识到，如果悲伤能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不用快乐呢？如果你可以在你周围创造一个悲伤的环境，并在其中变成一个死东西，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在你周围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并且快乐，跳舞呢？



另一种是可以想象的。



其次，你会意识到你所遭受的任何悲伤都不是真实的。你是它的创造者，你是作者；不知不觉中你一直在这么做。



似乎很难相信你的悲伤是你的想象，因为那样的话，所有的责任都落在了你身上。然后没有其他人负责，那么你就不能把它扔给上帝、命运、他人、社会、妻子、丈夫——你不能把它丢到任何地方。



你是创造者，无论发生在你身上的什么，你都在创造它。



有意识地尝试七天。然后，我说，你再也不用悲伤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关键。



然后，在七天的时间里，试着沉浸在幸福的溪流中——漂浮在其中，每一次呼吸都会让你欣喜若狂：感受它。从悲伤开始做七天，然后再反着做七天。当你转向直接相反的方向时，你会感觉更好，因为对比会在那里。



只有这样你才能尝试这个实验——因为它比幸福更深刻。悲伤是表面，幸福是中间，而这是最后的核心，最深处的核心，宇宙的本质。感受你的实体、骨头、灵魂、血液，充满了宇宙的本质、永恒的生命、神圣的能量和宇宙的本质。但不要直接开始，因为那样你就无法触摸它。从悲伤开始，然后走向幸福，然后尝试起源，生命的起源——宇宙本质。感觉自己充满了它。



一开始，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你只是在想象，但不要停止。



即使是想象力也是好的。即使你能想象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是好的。



你在想象，在想象中你正在改变。是你在想象。继续想象，渐渐地，你会完全忘记你在想象它——它将成为现实。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佛经《兰卡瓦塔经》。



佛一遍又一遍地对他的弟子Mahamati说：“这只是思想。地狱是思想。天堂也是思想。











开悟也是思想。”。Mahamati一遍又一遍地问道：“只是思想？”？只是思想？即使是涅盘，开悟成道，只是思想？佛祖说：“只是思想，Mahamati。”。当你明白一切都只是思想时，你就获得了自由。然后就没有了束缚，就没有了欲望。在《兰卡瓦塔经》中，佛说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变出来的世界，一个甘达瓦的城市，就像一个魔术师创造了一个世界。一切似乎都在那里，但它之所以在那里，只是因为思想形态。



但不要从外部现实开始，那太远了。这也是思想，但它离你很远。从很近的地方开始，你自己的心情；如果你能感觉到并知道它们是你自己创造的，你就会成为主人。



每当你开始从悲伤的角度思考时，你就会变得悲伤，你就会接受周围所有的悲伤。



然后每个人都会帮助你悲伤。每个人都在帮助你，无论你做什么，整个世界都随时准备帮助你。当你想悲伤时，整个世界会帮助、合作的。你已经变得容易接受了。其实，你陷入了一个只有悲伤才能接受的特定波长。所以，即使有人来给你打气，他也会让你更难过。他看起来不会友好，也不会理解别人；你会觉得他在侮辱你，因为你很难过，他试图让你振作起来。他认为你的悲伤是肤浅的。他没有把你当回事。



当你准备好快乐的时候，你就处在一个不同的波长上。现在你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所能给予的所有幸福，现在到处都是鲜花，现在每一个声音和噪音都变成了音乐——什么都没有发生。



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但你不同。你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一个不同的世界来到你面前。



但从悲伤开始，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在读一个老哈西德神秘主义者的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有些人，如果他们的一生都变成了玫瑰床，他们不会快乐，直到他们对玫瑰过敏。玫瑰不能让他们快乐。。。只有当他们变得过敏时，他们才会开始感到活力。他们只能适应悲伤、疾病、疾病，而不能意识到其他任何事情。他们继续寻找悲伤。他们是错误的搜索者——搜索着错误的，悲伤的，沮丧的，黑暗的东西。他们是以死亡为导向的。



我与成百上千的人进行了深入、亲密、密切的会面。当他们开始谈论他们的悲伤时，我必须认真——否则他们不会觉得我有同情心，他们也不会对此感到满意。然后他们再也不会转向我了。我必须为他们的悲伤感到悲伤，并以他们的严肃态度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创造它。如果我试图把他们带出来，他们会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然不是故意的，因为没有人会故意这样做。



这就是奥义书所说的无知。你在不知不觉中继续扰乱自己的生命，继续制造更多的问题和焦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你有一个模式——无论发生什么。有些人来找我说：“我们很孤独。”所以他们很不开心。下一刻，有人来了，说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孤独的地方。所以他很不高兴。还有一些人脑子里有太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开心；还有一些人没有事情，所以他不开心。



一个已婚的人是不快乐的，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也是不快乐的。人类似乎不可能幸福。这就是我说你们是专家的意思——你们在寻找不快乐的方式和方法方面非常有效。你们总是成功的。



从悲伤开始，七天来第一次完全不快乐。这将彻底改变你。因为一旦你知道你可以有意识地不快乐，那么每当你变得不快乐时，你就会变得有意识。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是你自己在做的。如果你可以凭自己的想法感到不快乐，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快乐呢？没有区别，模式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试试这个。





感受你的实体，肉体，血液，骨骼，充满了宇宙的本质。感觉好像神圣在你身上流动：你不在，但宇宙存在于你身上，上帝存在于你体内。当你感到饥饿时，他也会感到饥饿——然后给身体提供食物就变成了崇拜。当你感到口渴时，他也会感到口渴——你体内的宇宙。当你觉得困的时候，他会觉得困，他想要休息，放松。当你年轻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是年轻的。当你坠入爱河时，他也会坠入爱河。被他浸透，完全被他浸透。不要做任何区分。不管是好是坏，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发生在他身上。你只是退出，你不再在那里，只有他在那里。



无论好坏，地狱或天堂，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发生在他身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他，而你已经不在了。这种技巧所能给你带来的“不再”是虔诚的终极境界。



但你必须被它浸透。你不知道任何浸透，你从不觉得你的身体是透水的，你从不感觉到你的身体里有生命的能量在流动。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实的、死的、封闭的东西。只有当你接受、开放而不是封闭时，生命才会发生。生命在你身上移动，无论发生什么，都发生在生命能量上，而不是你身上——你只是一个碎片。你在你周围创造的所有界限都是虚假的，它们不是真实的。



你不可能独自存在。如果你独自一人在地球上，你能存在吗？你不可能独自存在。没有星星你就无法存在。爱丁顿说，在某个地方，整个存在就像蜘蛛网——整个存在就是蜘蛛网。如果你在任何地方触网，整个网都会震动；如果你在任何地方触摸存在，整体都会振动。它是一整个。如果你触摸了一朵花，你就触摸了整个宇宙；如果你看着邻居的眼睛，你就看到了宇宙。因为整个网是一体的。不接触整体就不能接触任何部分，没有整体就不可能存在任何部分。



当你开始有这种感觉时，我执就会消失。只有当你把某一部分作为整体时，我执才会存在。



当你把一部分变成整体时，我执就存在了。当你知道正确的比例，部分就是部分，整体就是整体时，我执就消失了。我执只是一种误解。



而这种技巧，让自己感受到宇宙的浸透，真是太棒了！



从一大清早，当你感觉到生命觉醒，当你觉得睡眠已经结束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这种浸透——现在神圣而不是你，正在打开，从睡眠中回来。因此，印度教徒是世界上最具穿透力的种族之一，他们将以上帝的名字开始他们的第一次呼吸。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基本要素已经丢失，但这是它的根源——在你早上变得警觉的那一刻，你一定不要记住自己，你必须记住神圣。神圣必须成为第一个记忆，也是最后一个记忆，在晚上，当你睡着的时候。必须记住神：他必须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如果他真的是早上第一个晚上最后一个，他会陪你一整天，中间也是。



你必须在他身上睡着。你会感到惊讶，因为你的睡眠质量会有所不同。今晚入眠时，请不要入眠，让神入眠。当你准备床铺的时候，要为神圣做好准备——客人来了。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让上帝在那里，而不是你——把自己当作客人。当他入睡时，继续感觉到神圣的存在，他浸透了每一次呼吸，他在血液中跳动，他在心脏中跳动。现在他工作了一整天很累，现在他想睡觉。



到了早上，你会觉得自己的睡眠方式有所不同。睡眠质量将是宇宙级的，因为相遇将深入源头。



当你觉得自己是神性的，你就会放下，因为那时就没有恐惧了。



否则，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害怕深深地陷入深渊。



许多人失眠——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紧张，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入睡，因为睡眠看起来像一个深渊，一个无底的东西。我认识一些害怕的人。



一位老人来找我，说他因为害怕而睡不着。我问：“你为什么害怕？”他说：“我害怕，因为如果我真的睡着了，我死了，我就没有意识和警觉了。我可以死，因为现在我老了——我不喜欢在睡梦中死去的想法。至少让我意识到和警觉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继续抓住一些东西，这样你就无法入睡，但当你觉得神性在那里时，你就接受了。那么深渊也是神圣的。













然后你会深深地陷入你存在的最初来源中——而且质量会有所不同。当你早上起来，你觉得睡眠已经结束时，请记住，神性正在出现。一整天都不一样。



浸透——无论你做什么，或者你不做什么，让神性去做——只是允许它去做。吃饭、睡觉、工作，但让神性来做。只有这样，你才能浸透，你才能与之融为一体。一旦你感觉到，哪怕是一瞬间——我说，哪怕只是一瞬间——顶峰已经到来，你还没有，神圣已经完全浸透了你，你就开悟了。在那一刻，在那永恒的时刻，你会意识到生命的全部奥秘。然后就没有恐惧，然后就没有死亡。现在你已经成为生命本身。它一直在继续；它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会开始。那么生命就是狂喜。



MOKSHA，天国和天堂的概念只是幼稚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地理概念。它们是这种终极存在状态的象征：当个人融入宇宙时，或者当个人允许宇宙融入他时；当二者成为一体时，当精神和物质这两种表现形式，都回到了最初的源头，第三种。整个搜寻就是为了这个。这是唯一的搜索，在实现之前你不会满意。



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你可以继续为生命而奋斗，但除非实现这一点，否则你的搜寻将不断困扰你。你不能休息。



这项技术非常有用，而且没有危险；没有师傅你也能练。记住：所有从身体开始的技术在没有师傅的情况下都是危险的——因为身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非常复杂。这是一种机制，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启动它是危险的——你可能会扰乱机制，然后很难修复它。所有直接从思想中启动的技术都是基于想象的，并不危险，因为身体根本没有被触碰。即使没有师傅，它们也可以完成——尽管这会很困难，因为你没有任何自信。师傅不会真的做任何事情，但他会成为一个催化剂。他不会做任何事——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但只要有他的存在，你的信心和信任就会被触动，这会有所帮助。只要有一种师傅在那里的感觉，你就会自信地移动。因为他在场，你就不怕；因为他和你在一起，你可以进入未知。但对于身体技术，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身体是一种机械装置，你可能做一些不容易撤消的事情。



你可能会伤害自己。



一个人来找我，他正在做SIRSHASAN——连续倒立了几个小时。一开始感觉很好，他一整天都感到很放松和凉爽。但问题随之而来，当凉爽消失时，他变得非常不安，浑身都热了。他几乎疯了。因为他认为SIRSHASAN在一开始起到了帮助作用，他变得非常冷静，感到非常镇定、沉默、放松，所以他做得更多，因为现在他感到非常不安。他认为更多的SIRSHASAN会帮助他——而SIRSHASAN才是真正的原因。



心智机制，即大脑，只需要一定数量的血液就可以在其中循环；如果血液循环减少，你就会遇到困难。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取决于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枕头你就睡不着的原因。如果你试图在没有枕头的情况下睡觉，你就睡不着，或者你会因为更多的血液流入头部而睡得更少。那些枕头对你有帮助。你的头很高，所以血液流动较少，而对于睡眠来说，需要较少的血液。如果有更多的血液流动，那么大脑就会警觉，无法放松。如果你做太多的SIRSHASAN，你的睡眠可能会完全丧失。你可能根本睡不着。还有危险。据记载，七天是你不睡觉的最长时间。仅仅七天之后，你就会发疯，因为大脑中非常细微的组织就会断裂，它们无法轻易替换。



当你在SIRSHASAN倒立时，所有的血液都朝着头部向下流动。因此，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做SIRSHASAN的人在哪方面是聪明的。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多SIRSHASAN，他一定会变得愚蠢，因为大脑中非常微妙的组织会被破坏。有这么多血液通过，脆弱的组织就不可能存在。







因此，它必须由一个知道对你有多大帮助的师傅来决定——几秒钟或几分钟。这只是一个例子。所有的身体姿势、体式、技巧都必须由大师来完成。它们永远不会单独完成，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东西，你甚至无法想象它。你的小脑袋，你的头，里面有7千万个细胞。这7亿个细胞是相互关联的。科学家们说，这种相互关系和整个宇宙一样复杂。



古老的印度教预言家曾说过，整个宇宙都存在于头脑中。整个宇宙的复杂性就在那里。如果所有细胞的整个关系都能被理解，那么你就已经理解了宇宙的整个复杂性。你不知道任何细胞，也不知道任何关系。还好你没有意识到，否则你会因为这么大规模的群体运作而发疯。运作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血液在循环，但你没有意识到。



就在三个世纪前，人们才发现血液在体内循环。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血液是静止的，而不是循环的。循环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人类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但没有人能感觉到血液在循环。你感觉不到。那里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作。



这是一个大工厂，你的身体，也是最精致的工厂之一。它在不断地自我修复，不断地自我更新。七十年来，如果你不给它制造任何麻烦，它就会顺利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任何能够照顾自己70年的机制。所以，当你开始用你的身体进行任何训练时，记得靠近一个知道你该做什么的师傅。否则就不要这样做。



但用想象力就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你可以启动它。



第二个技巧：感覺那創造力的精純質地瀰漫著你的胸部並表現出精緻的輪廓。



在我进入本文之前，有几点很重要。。。。



Shiva正在和女神帕尔瓦蒂，他的配偶交谈，所以这项技术是专门为女性设计的。有几点需要理解。第一：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相似，但在很多方面仍然不同。差异总是相辅相成的。



任何在男性身体里是正极的东西，在女性身体里都是负极的；而任何在女性体内是正极的东西在男性体内都是负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在深度高潮中相遇时，他们会成为一个有机体。正极与负极相遇，负极与正极相遇，两者成为一体——一个电圈。



因此，性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吸引力如此之强。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因为人类是一个罪人或不道德的人，也不是因为现代世界变得过于放荡，也不是由于淫秽电影和文学——它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非常宇宙的。



这种吸引力是因为男性和女性都是半回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趋势，即超越任何不完整的东西，变得完整。



这是最终的规律之一——走向完美的趋势。无论你觉得哪里缺少什么，你都会觉得你想填补它，让它变得完整。大自然厌恶不完整，任何类型的不完整。雄性不完整，雌性不完整，它们只能有一个完成的时刻——当它们的电路变成一个时，当两者溶解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语言中最重要的两个词是爱和祈祷。在爱中，你与一个人融为一体；在祈祷中，你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爱和祈祷就其内在运作而言是相似的。



雄性和雌性身体相似，但它们的正极和负极不同。



当一个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出生几周，至少六周时，我认为他是中性的——他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他有这种倾向，但他的身体仍然处于在中间。六周后，身体会变成雄性或雌性。



如果它变成了女性，那么性能量的极性将靠近乳房，即正极——因为女性阴道是负极。如果孩子是男性，性中心，即阴茎，将是正极，乳房也在那里——整个机制都在那里——但它们是负极。在女性体内，存在着与阴茎相对应的阴蒂，但它没有阴茎的功能。



生理学家一直在质疑，不需要喂养孩子时，为什么男性身体里会有乳房。这是什么需要？它们是负极。因此，男性思想对女性乳房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它们是正极。如此多的诗歌、文学、绘画、雕塑，一切都与女性乳房有关。实际上，男人似乎不太关心女性的整个身体，而更关心胸部。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洞穴中最古老的原始绘画是关于乳房的，如此强调乳房，以至于整个身体都在它们周围。



乳房是基础。



这项技巧适用于女性，因为她们的正极在胸部。



实际上，就阴道而言，它或多或少是不敏感的。乳房是最敏感的部位，女性身体的全部创造力都在乳房周围。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徒一直说，除非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否则她是不满足的。男人的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人会说，除非一个人成为父亲，否则他是不满足的。做父亲是偶然的。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不是很基本的，一个男人可以不做父亲而不失去任何东西。但一个女人会失去一些东西，因为她的全部创造力，她的全部功能，只有当她成为母亲时才会出现。当她的乳房成为她存在的中心时，她就变得完整了。除非有孩子在那里叫，否则她不能靠近乳房。所以男人娶女人是为了得到妻子，女人嫁给男人是为了成为母亲，而不是为了得到丈夫。他们最基本的兴趣是生一个能称自己为女人的孩子。事实上，丈夫总是很害怕，因为孩子一出生，他们就转移到了女人兴趣的边缘——孩子成为了中心。因此，父亲们总是感到嫉妒，因为孩子们介于两者之间。现在，女人对孩子比对孩子的父亲更感兴趣。



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的存在——生存是必要的，但不是基本的的。现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在西方，现在有一种趋势，一种时尚，不直接用乳房喂养孩子。



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女人不会进入她生命的创造性中心。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时，他可以爱她的乳房，他会爱她们，但他不能称她们为母亲。只有小孩子才能叫他们妈妈。或者，如果爱很深——如此之深，以至于丈夫变得像个孩子——那么这是可能的。然后，女人完全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配偶，她成了情人的母亲。那么就不需要孩子了；她可以成为一个母亲，存在的中心可以发生在乳房附近。



这项技巧说：感受创造力的优良品质渗透到你的胸部呈现精致的轮廓。女性存在的全部创造性植根于母性。这就是为什么对任何其他类型的创造力都不感兴趣。男人是创造者；女人不是创造者。她没有画画，她没有创作伟大的诗歌，她没有写过大书，她没有创造过伟大的宗教——她什么都没做。但男人继续创造，他是疯了。他不断地发明、创造、制造、建造。Tantra说，这是因为男人不是天生的创造者——他仍然没有成就感，拧巴。



他想成为母亲，他想成为创造者，所以他创作诗歌，他创作书籍，他创造了很多东西，他会做很多东西的“母亲”。但是一个女人很自在。如果她真的能成为一名母亲，她就满足了，她对此不感兴趣。只有当一个女人不能成为母亲，不能爱，不能真正达到创造力的顶峰时，她才会开始考虑做其他事情。所以基本上，没有创造力的女性会成为创造者——诗人和画家——但她们永远是二流的，她们不可能是一流的。他们不可能成为绘画、诗歌和其他事物的创造者，就像男人不可能创造一个孩子一样。他不能成为母亲，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他感觉到了差距。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他继续做了很多事情——但即使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如果她真的成为了一个母亲，也不会像一个女人那样满足，或者只是很少满足。



佛之所以成就，是因为他创造了自己。他重生了，他给了自己重生，他是一个新人，他现在既是自己的父亲也是自己的母亲。他能感到满足。



女人更容易感到满足。她的创造力就在胸部。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女性都如此关注自己的乳房——就好像她们的整个存在都集中在那里。他们总是对自己的乳房保持警觉——隐藏或展示，但总是担心。




乳房是他们最隐秘的部分，是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存在的中心；成为母亲，成为创造者。



Shiva说：感受创造力的优良品质渗透到你的胸部呈现精致的轮廓。只需专注于胸部，与它们融为一体，忘记整个身体。把你的全部意识转移到乳房上，许多现象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能完全集中在胸部附近，整个身体都会减轻，一种非常甜美、深深的甜味会笼罩着你。它会在你周围跳动，在你的内心，在上面，在下面，在任何地方——一种深深的甜蜜感。



实际上，所有已经开发的技巧或多或少都是由男人开发的，所以它们总是给男人提供更容易遵循的中心。据我所知，只有Shiva给出了一些基本上适合女性的技巧。男人做不到这一点。真的，如果一个男人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胸部附近，他会变得非常不安。试试看。即使在五分钟内，你也会开始出汗，你会变得非常不安，因为男性的乳房是负面的，它们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你会感到不安，不舒服，身体出了问题，生病了。



但是女性的乳房是正极的。如果女性把注意力集中在胸部附近，她们会感到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甜蜜会弥漫在她们的全身，她们的身体会失去重力。



它们会感觉很轻，好像能飞一样。有了这种专注，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你会变得更像母亲。你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母亲，但你会变得更像母亲。对每个人来说，你们的关系都会变得像母亲一样——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就会发生。但是这种靠近乳房的集中应该非常放松，而不是紧张。如果你对此感到紧张，你和乳房之间就会产生分歧。放松并融入其中，感觉自己已经不在了，只有乳房在那里。



如果男人也想 这样做，他将不得不对性中心这样做，而不是对乳房。



因此，第一个脉轮在所有昆达里尼瑜伽士中的重要性。他必须专注于阴茎的根部——在那里他有创造力，在那里他是积极的。永远记住：永远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消极的事情上，因为跟随消极因素，一切消极的事情都会随之而来。跟随积极因素，一切积极因素都会随之而来。



当男人和女人的两极相遇时，负在男人的上半部分，正在男人的下半部分；阴性在女性的下部，阳性在女性的上部。正负两极相遇，就形成了一个圆。这个圈子很幸福，但并不平凡。在普通的性行为中，这种循环是不会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对性如此着迷，也如此排斥。



你对它有如此多的感觉，你如此需要它，你如此要求它，但当它被给予时，当它在那里时，你会感到沮丧——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当两个身体都非常放松，对彼此非常开放，没有任何恐惧，没有任何阻力时，这才有可能。然后，放手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电气可以合并、交汇，成为一个圆圈。



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Tantra已经记录了它，但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非常奇怪。当两个恋人真的相遇并成为一个圆圈时，就会发生闪烁。一瞬间，爱人变成了被爱的人，被爱的成为了爱人，下一刻，爱人又变成了爱人，被爱的是被爱的。雄性在一瞬间变成雌性，然后雌性在一瞬间成为雄性——因为能量在移动，它变成了一个圆圈。因此，雄性会活跃几分钟，然后他会放松，雌性会变得活跃。这意味着现在男性的能量已经传递到女性的身体上，她将采取行动，而男性将保持被动。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通常你是男人和女人。在深深的爱中，在深深的高潮中，男人会变成女人，女人也会变成男人。人们会感觉到，绝对感觉到，并认识到，被动性会改变。



生命是有节奏的；一切事物都有节奏。



当你呼吸时，呼吸进来——然后停止几秒钟，没有任何移动。然后它又一次移动，呼出去——再次停了下来，一个间隙，没有移动。动，不动，动。当你的心跳时，会有一次跳动，间隙，然后另一次跳动。节拍表示阳，非节拍间隙表示阴。







生命就是节奏。当两个人相遇，男性和女性，就变成了一个圆圈：两者都会有空隙。你会成为一个女人，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差距，你不再是一个女人了，你又变成了一个男人。你会成为男人、女人和男人。当你感觉到这些差距时，你可以感觉到你已经实现了一个循环。这个圆圈代表Shiva的符号Shiva灵伽。这个圆圈由女神的yoni和Shiva的linga表示。这是一个圆圈。它是两种高能相遇的高峰现象之一。



这个技巧会很好。感受创造力渗透到你的胸部，呈现出精致的轮廓。简单地放松，进入乳房，让你的乳房成为你的整体。让整个身体只是为乳房存在的一种情况，你的身体已经成为次要的，只是一个背景，乳房被强调了。你在它们中完全放松，在它们中移动。然后你的创造力就会出现。只有当乳房变得活跃时，女性的创造力才会产生。融入其中，你会感受到创造力的产生。



当创造力出现时，它意味着什么？你周围会有很多异象。



佛祖和玛哈维尔在他们过去世中说过，当他们出生时，他们的母亲会看到某些景象，某些梦。因为这些梦，可以预测一个佛即将诞生。十六个幻象会接踵而至。



我一直在试验这个。如果一个女人真的融入了她的乳房，那么某些景象就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她会开始看到某些东西。不同的女人会有不同的顺序，但我会告诉你一些。第一，会有人影，人影，如果女人要生孩子，那么孩子的人影就会出现。如果完全融化进乳房里，那么女性就可以看到自己将要生什么类型的孩子。这个图像会出现，然后会更加清晰。如果她不会很快成为母亲，或者她没有怀孕，那么她周围就会出现非常未知的香味。乳房可以成为非常精致的香味的来源，这些香味不是这个世界的，不能用化学方法制造；声音，和谐的声音会被听到；创造力的所有领域都可以出现在新的和多种配置中。所有发生在伟大画家和诗人身上的事情，如果她能融化在乳房里，都会发生在她身上。



这将是如此真实，这将改变她的整体性格——她将变得与众不同。



如果她继续这些异象，它们会逐渐消失，有一刻，虚无、空虚、空虚会发生——SHUNYATA会发生。这是最高境界的冥想。



所以请记住：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只眼睛上。你最好集中注意力在乳房附近——在乳房上，就在乳房的两个乳头上。集中注意力。第二件事：不要专注于一个乳房——同时专注于两个乳房。如果你专注于一个，你的身体会立即受到干扰。如果你只专注于一件事，甚至瘫痪也是可能的。所以，只要同时专注于两者，融入其中，让任何事情发生。继续看吧，不要拘泥于任何节奏，因为节奏会很美，简直是天堂。不要依恋。继续观察他们，做一个观照者。总有一刻，它们会开始消失——当SHUNYATA，虚无发生时，当只有空间，只有虚空，乳房消失时，你就在菩提树下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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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如果你变得严肃，你就失去了重点



第一个问题：问题1有人说，没有世俗的和宗教的任何欲望，就能走向自由。但对幸福和幸福的积极想象也是一种欲望。那么，想象也是欲望，从而制造紧张，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想象不是欲望。想象只是一场游戏。



欲望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可以把你的想象力建立在欲望之上，你可以通过欲望来投射你的想象力——那么这将是一种束缚。如果你只是在没有任何欲望的情况下玩想象力——不去任何地方，不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只是作为一种游戏，那么它就不是欲望，也没有约束力。这些想象力的技巧只有在你玩的时候才会有帮助。如果你变得严肃，你就失去了意义。



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你无法想象任何没有欲望的事情。即使你在游戏，你也只能为了到达某个地方，为了有所收获，为了胜利。如果将来的什么都没有，你就会失去兴趣。你会说，“那为什么？那为什么要玩呢？”我们是如此注重目的，以至于我们把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冥想是终极游戏，它不是获得某种东西的手段，也不是获得开悟的手段。开悟发生在其中，但它不是开悟的手段。



这不是实现终极自由的手段。终极自由发生在它身上，但它不是实现的手段。你不能把它作为影响某件事的原因。这是最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那些知道的人为了冥想而坚持冥想。不要从中渴望任何东西，享受它本身，不要离开它——结果会是开悟。记住，后果而非效果。冥想不是一个原因，但如果你深入冥想，开悟就会发生。其实，深入在玩中是一种开悟。



但头脑总是把一切都变成工作。它说：“做一些事情，因为这将从中获利。”想象中或现实中，大脑需要一些东西来抓住，投射。只有这样，它才能全身心投入。这就是心智的运作方式——它在当下为未来运作。未来可能是虚幻的，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如果大脑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么它就可以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欲望：为未来在现在工作。终点总是在别的地方；手段在这里，但结局在别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划分，这种差距，就是欲望。如果你在玩，没有欲望，因为终点在这里，手段也在这里。玩的时候没有未来；你只是融入其中太多，以至于未来消失了。



看看孩子们在玩。看看他们的脸，看看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是永恒的。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在游戏。幸福不会有尽头，它就在这里。他们每时每刻都很高兴——并不是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伟大的事情——它已经在发生了。他们是永恒的。但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会强迫他们发展，因为这游戏对世界没有多大帮助。他们将不得不学习工作。他们将不得不划分手段和目的。他们将不得不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制造一个差距，我们将教导他们为未来牺牲现在。这就是世界的方式，交易的方式，欲望的方式。欲望使一切都变得功利。



在冥想中，你将再次成为一个孩子，玩耍，对未来一无所知，享受这一刻，从本质上享受这一行为本身。那么想象就不是欲望。然后你可以玩它，它是最美丽的东西之一。而这种演奏，这种当下的存在，完全被吸收，就是开悟。它发生的那一刻，你就改变了。



所以开悟永远不会在未来，它永远在现在；这不是一项要做的工作，而是一场要玩的游戏。



这就是LEELA这一概念的含义。上帝在玩耍；他没有工作。



这个世界不是功利的，它只是一场能量的游戏。能量喜欢自己玩耍；它分裂了自己，然后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所以，事实上，印度预言家从来没有说过上帝是创造者，他们说上帝是玩家——因为“创造”这个词本身就很严肃，好像有目的，必须有所成就。上帝创造了世界？这太荒谬了。因为这意味着缺少一些东西，所以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来实现一些东西。或者这意味着有一个未来，好像上帝也生活在欲望中。

耆那教和佛教徒无法理解印度教的LEELA概念，因此他们完全否定了上帝。因为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就有欲望——所以耆那教和佛教徒说，如果上帝有欲望，那么上帝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他自己没有自由，他自己也没有解放。所以他们完全否定了上帝的概念，因为他们说上帝意味着超越欲望的人。他们说马哈维亚Mahavir是上帝，他超越了欲望，但梵天不是上帝，因为他创造了世界，他渴望世界。他们不能遵循LEELA的概念。

LEELA的概念与创作的概念完全不同。上帝只是在游玩，你不能问“为什么？”，因为一场游戏没有“为什么”可以回答。如果孩子们在玩，你问：“你为什么在玩？”他们会说：“我们在玩，所以我们在玩。”

游戏本身就是好的——能量在移动，丰富的能量在溢出。

你成长得越多，玩得就越少。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的能量没有那么充沛了。现在你变得节约了。现在你知道你有一定的能量，你必须把这些能量用于工作，才能有所成就。

孩子们的都快溢出来了。他们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玩。游戏充满了能量，太多的能量在移动。然后他们享受这一刻。一个孩子在跳，在跑，但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跑步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美丽体验，一种充满生机的体验，一次充满活力的体验，是一种丰富多彩的体验，你可以在没有任何经济头脑的情况下释放能量。

上帝意味着绝对的能量，无限的能量。上帝不可能节约。他有那么多，那么多，以至于他只能玩。游戏一直进行下去，没有尽头。不可能有，因为能量是无限的。你不能问“为什么？”能量运动，没有“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工作者，你就是人；如果你是一个玩家，你已经成为神性的。然后你分享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奎师那为绝对的化身。

我们没有称罗摩为绝对的化身，我们称他为部分化身——神圣之神来到世界的部分化身。但奎师那，我们称之为绝对的降临。不同的是，罗摩是认真的。他仍然是功利的，以目的为导向：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只有在工作中才存在对错：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是好的，那是坏的。对奎师那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游戏，所以一切都是随心所欲的——只有游戏规则。

如果你遵守规则，如果你知道这是一场游戏，必须遵守规则，就很好。如果你不遵守，也没有错；其实，你在玩一个不跟随的反向游戏。如果你服从，你就遵循服从的游戏；如果你不服从，你就遵循不服从的游戏，叛逆的游戏。但没有什么错。你想玩什么是你的选择。如果你不认真，无论做什么都很快乐，那么你就是开悟的。

有规则，因为一场游戏必须和其他人一起玩。如果你是一个人玩，就没有规则的问题；然后你可以随时改变你的规则。但因为你在和别人一起玩，所以必须遵守规则，这样你才能和他们一起玩。这背后没有任何其他原因。道德是一条规则，爱是一条规则，社会只是一条规则——我们要玩一场游戏，所以我们会同意的。

如果你不想玩这个游戏，那么你可以叛逆，但不要认真对待。然后玩叛逆的游戏。如果有人杀了你，谋杀了你，或者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你在玩一个叛逆领袖的游戏，所以你已经被杀了。没有人谴责。你没有遵守既定的规则，所以既定的规则对你不利——这没关系。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也不必抱怨。


一旦你意识到工作、效用、到达某个地方、目标的概念是束缚，这并不意味着你停止在市场上扮演贵妇人——你会继续扮演。但你知道这是一场游戏。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和你的妻子离婚——你要继续玩婚姻游戏。但要清楚，这是一场游戏。不要当真。如果你想玩离婚游戏，你可以玩，但记住，不要当真。离婚或结婚——这些都是另类游戏；成为一个世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桑雅生——这些都是另类游戏。但不要当真。要轻松，要喜庆。无论你选择什么，你都可以玩；无论后果如何，你都会欢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严肃的问题。





一旦这在你的意识中加深——如果你开始冥想，它就会加深——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在冥想中，只有你自己才是参与者。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正确的开始。你一个人在玩这个游戏，这样你就可以忘记社会，社会不会来干涉你。这是一个单人游戏，冥想，单人游戏。你一个人玩。



所以，无论你想玩什么，你都可以玩，但不要管结局。如果有目的，你就已经把它变成了一项工作。只要游玩它，享受它，热爱它。它本身就是美丽的。不需要任何其他方面来美化它。



人们来找我，他们说：“我们正在享受冥想，但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最终结果——你正在享受。享受更多！”但他们坚持说：“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它的事情。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将到达哪里？“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在哪里：他们总是关心自己会去哪里。思想不可能存在于现在，所以它继续给你进入未来的借口。这些借口就是欲望。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神，成为一个佛，你的冥想将是一种欲望，然后它就不是冥想。如果你什么都不渴望，你只是喜欢呆在这里，你只是庆祝生命，你喜欢在想象、幻觉、空虚中发挥的内在能量，无论你选择什么，你完全融入了这一享受时刻，那么这就是冥想。



然后就没有欲望了，没有欲望，世界就平息了。你进入了一个没有欲望、顽皮的状态。你已经在里面了。



但这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灌输到你的脑海中，因为你的脑海是一个变压器。它把任何东西都转化为欲望——任何东西——它甚至可以把无欲转化为欲望。人们来找我，他们说：“一个人如何达到无欲状态？”如何达到无欲望状态？现在这已经成为愿望。



你的头脑有一个转变机制：你投入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一种欲望。



要警惕这一点，尽情享受当下，以至于没有精力进入未来。



然后，任何一天，任何一刻，突然间所有的黑暗坍塌；突然间，所有的负担都消失了；突然间，你获得了自由。但重点应该越来越多地放在游戏上，放在现在，放在此时此地，而应该越来越少地放在未来。



第二个问题：问题2昨天，你说思想就是现实，梦就是现实。那么，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大师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思想是唯一的阻碍，思想是惟一的障碍？



上师和弟子是思想现象。因为你的思想需要上师，所以有上师。你创造它们。因为你想被教导，所以有老师。你需要它们。



这是一场游戏。



当我说婚姻是一场游戏时，不要以为我不会说“师徒”不是一场游戏。这是一场游戏。有些人喜欢它，所以他们游玩它。如果你喜欢它，就深入游玩；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忘了它。但这是最美丽的游戏之一。它甚至比婚姻更深入。



这是最美丽、最精致的游戏之一——只有当一种文化达到顶峰时，种游戏才会发展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真的，只有在印度才会发展出这种游戏。上师和弟子的游戏就是在这里产生的。现在西方第一次发现它，因为现在西方正达到顶峰。这个游戏是最豪华的。它并不普通，所以只有买得起的人才能玩。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游戏，你喜欢它，你就可以玩。但不要认真对待它。如果弟子认真，可以原谅他们，但当老师认真时，这是荒谬的。如果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游戏，那是不能原谅的。



在现实里，所有的游戏都消失了，但对于思想来说，游戏是存在的。我并不是说你应该停止游戏，我只是说你应该意识到这是一场游戏，如果你喜欢，就继续玩。如果你不喜欢，就停止游戏。一旦你意识到生命中的一切，每段关系，都是一种游戏，你就已经自由了，因为你被束缚只是因为严肃。



你被束缚是因为你认为一切都很严重。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但很难将这一生想象成一场游戏。



为什么这么难？因为那样的话，我执就会变得扁平。如果一切都是一场游戏，那么我执就站不住了。我执需要食物。严肃是食物。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弟子，如果你只是在玩，你的我执无法通过它变得强大，因为你知道这是一场游戏。










有什么可以这么我执我慢的？他们开始认为他们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上师的弟子。上师可能不是伟大的，也可能是伟大的，这不是重点——但弟子认为，“我是最伟大上师的弟子。”这会成为一种滋养，我执在其中成长，变得更狂。



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继续为上师而战。没有人会相信他的导师是第二，他总是第一。这不是关于他是否是第一——这不是重点——这是因为只有当你的导师是第一时，你才能是第一。弟子的我执取决于上师的高度。如果有人说了一些反对你导师的话，你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受伤？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的导师意味着你的我执，具体化，如果有人说了一些反对你导师的话，你不能容忍。因为这是对你的我执的直接打击。



但门徒这样，也无可厚非。



他们是无知的，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错事。这一点已达成一致。



但所谓的大师们也在非常认真地玩这个游戏。他们笑不出来；他们不可能对整场游戏一笑置之。当一个大师知道整件事都是一场游戏，并且在游戏中他帮助你提高意识时，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师。有一刻，你也会笑，有一刻你会回首往事，然后你会感到非常感激，因为对你来说，这是如此严肃，对大师来说，这从来都不算什么。但他非常认真地和你玩游戏，尽一切努力——就好像他在带领你走向某个地方。



记住，这是“好像”，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带你去。你必须在这里。因此，所有看似将你带到某个地方的努力都只是手段。你不能被带到任何地方。你已经在家了，你从未离开过它。你植根于现实，植根于真理。因此，所有这些引导、指导、上师指引的游戏，都是为了把你带到这样的境地，你会发现你想找到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



但你不能理解非严肃性。我执不懂那种语言。每一种信仰天生就是一场游戏，而每一种宗教都变成了教堂，非常严肃，极其严肃。每一种信仰都是作为一种舞蹈、一首歌、一种节日而诞生的，但后来一切都变得死寂而严肃。



信仰真的不可能是严肃的。它一定是欣喜若狂。一定是幸福的最高峰。



这怎么可能是严重的？



基督徒继续思考并相信耶稣从不笑。看看奎师那，你无法在他们之间找到任何共同点。并不是说耶稣是那样的，但基督徒让他变得严肃，因为只有在严肃的耶稣周围，严肃的教会才是可能的。然后是教皇的整个游戏——如此严肃，如此沉重。耶稣一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人，笑着，享受着，吃着，喝着，跳舞着。他一定非常热爱生活。



那就是罪。这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非常严肃的。他们是古老的教堂。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是把他的欢乐钉在了十字架上。如果他没有被钉十字架，就不会有基督教，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当犹太人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刻，整个事情变得非常严重。死亡成了重点。十字架上的人物当然非常严肃——死了。基督教围绕着尸体和十字架而兴起。十字架成了象征——而不是耶稣在村庄里大笑，在聚会上喝酒，和朋友一起吃饭，或者住在妓女家里。不，它们不会成为象征。十字架成了象征，伴随着十字架，严肃——死的严肃。因为十字架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教违背了生命。



所有活着的都成了罪。



每个宗教都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这样做。



那些非常老练的人不会用这种方式，他们会用另一种方式。



我们没有改变奎师那——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它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从未把他放在心上。他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薄伽梵歌变得比薄伽梵重要。奎师那的生命对印度教徒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他在战场上说出的信息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战场离死亡比生命更近。奎师那的一生非常鲜活，但这已经成为一个神话，没有人为此烦恼。他在战场上说的几句话变得比他的一生更重要。还有一些专家继续解释说，他的生活只是象征性的，不是真实的。他和GOPIS的嬉戏不是真实的——GOPIS只是感官的象征，不是真实的。她们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女人，不是。GOPIS不是女人，她们是象征性的。专家们做这些把戏的效率很高。他们说奎师那是灵魂，而GOPIS是身体的感官——感官在灵魂周围跳舞。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他们杀死了奎师那，把奎师那钉在十字架上，但方式非常复杂。他的欢乐气氛被扼杀了；它变得具有象征意义，毫无意义。他的整个现实生活都被推到了一边。



他和真正的女人跳舞，但这令人震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奎师那和真正的女人跳舞。我们可以允许他和象征性的女人跳舞，但不能和真正的女人跳舞。我们会感到震惊。生命让我们震惊。我们已经死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活着的东西都让我们震惊了。



每一种宗教都是在欢乐中诞生的——当欢乐结束时，我们很清楚宗教已经死亡。每当一个新的宗教诞生时，所有的旧宗教都会反对它，因为欢乐又会在那里进行行。就像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每个孩子都是作为一名玩家出生的，欢乐的，活泼的，庆祝的，不负责任的庆祝，不相信未来，相信此时此地——整个社会都会反对他；在他误入歧途之前，全社会都会设法纠正他的错误。必须让他走上正轨。



每一种新宗教都是如此。所以，当我把冥想说成是一种舞蹈，或者当我把SANNYAS说成是内在的庆祝和幸福，是对生命的肯定时，当然，所有属于旧传统的人都会说，“你称这个为SANNYAS？”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因为无论他们一直相信SANNYAS是什么，都不是这样。他们一直相信死人——死人越多，他们就越说，“现在这是真正的放弃。”当生命被放弃时，他们称之为SANNYAS——但当生命被全然地活过时，我称之为SANNYAS。



但事情将永远如此。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会把它变成一件严肃的事情。

你会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意义。但真正的意义总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必要给出任何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为了解释——把不存在的东西带进来。



上师、弟子、觉醒者和无知者。。。这是一部伟大的游戏，一场宇宙游戏。



无知的人需要觉醒的人；觉醒的人不能独自游玩——他们需要无知的人。但大师知道这是一场游戏，并没有严肃对待。



第三个问题：问题3你昨晚说过，外在或内在、身体或心理方面的变化会导致意识的变化。这意味着外围的变化也会影响中心意识。但为什么你强调改变中心，而不是改变外围？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一直在抓住单词，却错过了意义。



外围也属于你；它是中心的一部分。外围是中心的一部分，它是中心的外部，但它与中心不是分开的。你能创建一个没有中心的外围吗？或者可以创建一个没有外围的中心？



它们不是分开的，它们是一体的。外围是从外面看的中心。



如果你改变你的外围，中心也会受到影响，原因有两个：首先，外围是中心的一部分，其次，除了中心，什么会改变外围？什么能改变外围？中心能改变外围。







但我仍然强调从中心开始做，因为如果你开始改变外围，到达中心需要更长的时间。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会需要很多世，因为你必须从外围到中心——从表面到深入。如果从中心开始做，则外围会自动更改。当中心变动时，外围会跟随它，因为外围无法离开你。例如，我不会告诉你在外围尝试非暴力——这是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内心不暴力，富有同情心，充满爱心，发自内心——外围也会随之而来。你可以完全忘记它，因为在外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来自中心，所以如果在中心你富有同情心，外围就会紧随其后。这种同情心将完全不同，因为外围不会知道这就是同情心；外围不会因为这是同情而感到高兴；外围将幸福地不知道——同情心将像影子一样跟随你。



这是最简单的课程。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改变一棵树，就改变它的根。当然，树叶也是树，你也可以尝试改变树叶。如果你改变叶子，根部会受到影响，但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流动是从根部到叶子，而不是从叶子到根部。你正沿着与自然相反的方向前进。如果你继续换叶子，在经历了很多世之后，你可能会影响根部的模式，但这将是不必要的漫长。如果你改变根部的模式，你可以立即完成。树叶会改变，也会变得不同。



所以当我强调中心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外围和中心是分开的。当我强调中心时，我并不是说你不能从外围影响中心——你可以，但这是最长的路线。如果你选择长途旅行，那就由你自己决定了。这没什么错。如果你喜欢这段旅程，那么长途旅行就很好。如果你只是想看看沿途的景色，那么长路线是不错的。



否则，从中心开始。



这是这样的：我们坐在这里，你在听我说话，所以在这个房间里创造了一个中心——你变成了外围，我变成了中心。一个群体的灵魂存在了。你以我为中心。



如果有人想影响这个房间和这个集体的灵魂，最好从我开始，而不是从你开始。因为如果我改变主意，效果会很快到来，但如果有人从你开始，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努力。因为一方面，你们很多，首先他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你们，然后他必须试图通过你们改变我。



这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成功。另一个更容易。如果他改变了我，如果你以我为中心，马上就会有效果。



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存在中，同样的现象正在发生。你的生命有中心，也有外围。如果直接针对中心，外围将紧随其后——它必须紧随其后，别无选择。改变外围是一件零碎的事情：你改变了一个片段，其他九十九个片段保持原样；然后，当你移动到另一个片段时，那九十九个其他片段将改变你刚才改变的片段——它们将把它再次变回去。整个模式都是反对的。我可以改变一个习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不能改变你的整个模式，因为你的中心一直在给你所有的旧习惯。我只改变了一个习惯，有成千上万个习惯。这种改变的习惯只是表面上的，被迫的。当你意识不到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习惯和模式都会再次改回去。



在外围下工夫浪费了这么多精力。



我见过一些人一生都在为平凡的事情而工作。例如，有人一辈子都在努力戒烟——这是全部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但他没有实现。我告诉这样一个人，即使你实现了，那又能实现什么？只是为了戒烟而失去了生命。这是不值得的。当你到达神圣的源头，对上帝，你只能说你已经戒烟了。这不值得说。一生都在努力戒烟，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这是零碎的工作。问题是不要吸烟：你正在通过改变一个小波浪来对抗水流——而整条河都在继续流动。如果你改变了一个波浪，整个河流就会把波浪重新变回自己，因为这个模式，这个内置的模式，继续从中心向外围闪现。这是一个内置程序：外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发生在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它发生在那里。外围开始了解已经发生在非常深层的事情。着眼于原因，不要太在意结果。



这是科学的。更改中心。不要试图戒烟，不要试图停止这个和那个——遵循最深层的模式。



为什么在那里抽烟？为什么会有这种对性的痴迷？为什么会有这种对金钱的痴迷？你为什么是个吝啬鬼？你为什么继续死缠烂打？你可以把它捐出去，不会有任何区别。捐款不会有帮助，你会再次聚集。



捐款本身将是对未来的投资，它将成为你银行余额的一部分。你不能只是在游戏中捐款，是吗？当有人说捐款会把你带到天堂时，你可以非常认真地捐款。然后你就可以捐款了。对我来说，一个把钱捐给天堂的捐赠者，比一个在打牌中把所有财产都输掉掉的人更执着于他的钱。这个人不那么贪婪。他可以用它玩耍，而且他的成就更深。他可能看起来不道德，因为道德是由捐赠者创造的。他们会说：“你在浪费钱。”他们从不浪费钱；他们总是投资。这个人疯了，不道德，浪费钱。但这个人没有那么贪婪，而且这个人比那些为天堂或其他东西而捐款的贪婪的人更容易深入。



你可以改变外在的东西，但即使改变外在，内在还会是同样的模式。



必须铲除和改变这种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从中心开始。但不要认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从中心开始，就不要从外围开始。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能从中心开始，请从外围开始。有总比没有好。这需要很多时间，或者你可能永远都做不到，但付出的努力还是会很好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在一个机场的候机室里，一个年轻的女人哭得很厉害。周围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一个人鼓起了勇气。他走近那个女人，试图安慰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搂着她，问道：“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帮助你停止哭泣吗？”但她不听。她继续哭，所以他把她捏得更紧了一点，然后又问：“我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你哭吗？”女人最后说：“恐怕不行。这是花粉热，但请继续努力。”这就是我对你说的。从外围来看，这很困难，因为它就像花粉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请继续努力。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谁知道呢？



但如果你真的感兴趣，那就从中心开始。



第四个问题：问题4为什么男性和女性的技巧会有差异？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它们完全不同。他们是截然相反的。



实际上，更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类似的技巧？



有些技巧被男人和女人都使用，不是因为它们适合女人，而是因为从来没有为他们开发出特殊的技术。



他们一直是人类被忽视的一部分。所有的技术都是男性开发的。基本上，男人是在试验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能量模式，他的能量路线，他的能量通道。他做了这些。然后他和其他男人交谈——所以技巧是男人为男人开发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



女性不能进入穆罕默德清真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的一部分：清真寺只为男人而存在。多年来，佛祖一直拒绝女性入教。马哈维亚Mahavir为许多女性点化，他从未否认为她们点化，但没有为她们开发任何技巧。所有的技巧都是为男人准备的。女性经历了这些。这就是为什么结果从来没有这么神奇，从来没有；事实上，世界上不需要三百种宗教，只需要两种宗教：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女人的。这两种宗教不必冲突，他们可以结婚。他们将成为一体。没有必要发生任何冲突。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够相爱，并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两个宗教就可以相爱——他们应该相爱。



整个生理，整个心理，女性意识的每一层都与男性不同——不仅不同，恰恰相反。例如，昆达里尼瑜伽。。。它根本不适合女性。



但如果我这么说，许多人会感到震惊。女性尤其会感到震惊。他们会认为有什么东西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这根本不适合他们，因为昆达里尼是基于男性的积极性中心。积极性中心位于阴茎的根部——男性而非女性。对女性来说，这个中心是消极的，能量不能从消极的中心升起。所以几乎总是这样——这是我的观察结果——每当女性说她们感觉到昆达里尼在底部出现时，她们都是在想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他们是非常会想象的，比男人更会想象。所以，如果我和十个女人和十个男人一起练习，九个女人会感觉到能量的产生，只有一个男人会感觉到这种能量的产生。这是奇迹，因为它不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向我走来，我说：“好吧，事情正在发生。”该怎么办？这是不可能的，在科学上是不可能，因为能量只能来自正极。



应该开发完全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的技巧——但因为男人和女人住得太近，太近了，他们一直忘记自己是不同的。没有什么是相似的，没有什么是类似的是好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可以成为一个能量圈。它们是互补的，相互配合。



但因为它们适合并不意味着它们相似——它们适合是因为它们不相似。



每当两种相似类型的身体和思想试图相互融合时，这就是异常。所以我说同性恋是一种异常。现在，在西方，它变得越来越普遍。现在，同性恋者认为他们是进步的：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派对、机构、杂志、宣传等等。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在增加。在某些国家，这一比例已接近40%。同性恋迟早会成为一种模式，一种正常的模式。现在甚至美国的某些州也允许同性婚姻。如果人们坚持，你必须允许，因为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如果两个男人想在婚姻中共同生活，不关任何人的事，没必要制造障碍。没关系。如果两个女人想一起生活，结婚，那不关任何人的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这基本上是不科学的。这是他们的事，但不科学。这是他们的事，没有人需要干涉，但他们的思想对人类能量及其运动的基本模式一无所知。同性恋很难用传统的技巧来发展灵性。他们的整个能量运动模式被打乱了。整个机制是异常的。现在，如果同性恋在世界上发展得太多，就必须开发出以前未知的非常不同的技巧来帮助他们。



当我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对应物时，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互补的。



只有当它们的两极相遇时，互补性才有可能。这样看：阴道是女性身体的负极，乳房是正极。这是磁铁棒：正极靠近乳房，负极靠近阴道。对男人来说，负极在乳房，正极在阴茎。因此，当乳房相遇——男性和女性——负极和正极的相遇；当性中心在性交时，负极的和正极的会相遇。现在两个磁棒在相反的两极相遇，现在有一个圆圈——能量可以流动，能量可以移动。但只有当一对男女坠入爱河时，这种循环才会发生。如果他们没有恋爱，那么只有他们的性中心会相遇——一个正极会遇到一个负极。会有能量的交换，但是线性的。无法制作圆。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爱你永远不会感到满足。








没有爱的性爱只是一件小事。它并不深刻。能量在移动，但在一条线上——一个圆圈并没有形成。当一个圆圈在那里时，你们就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当你深陷爱河时，胸部也会相遇，前所未有。所以性行为很容易，爱情行为更复杂。性行为只是身体上的——两种能量相遇和消散。



因此，如果只有性，你迟早会感到沮丧：你浪费了精力，却一无所获。



只有当有一个圆圈时，增益才会发生。如果这个圈子完全存在，那么双方在性爱后都会表现得更有活力、更充满活力、更有能量。如果只有性行为，双方都会从中排出能量，昏倒。他们已经失去了能量。睡眠会随之而来，因为他们感觉很虚弱。



在这场“一极会”中，男性比女性更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可以成为妓女——因为正极是男人，负极是女人。



能量从男人流向女人，而不是从女人流向男人。因此，一个女人可以在一个晚上进行二三十次性行为，而一个男人有时甚至两次都不能。这取决于年龄，取决于他的能量是如何运动的——因为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对我来说，如果卖淫不好，那不是因为卖淫，而是因为一个圆圈不可能建立。你没有感情。



你只是在浪费精力。如果有爱，那么男人和女人会在两极相遇。



男人给了女人，女人又把它还给了她。这是相互的，相互的。



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从乳房开始冥想会很好。这是他们的正极。正因为如此，许多奇怪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男人总是喜欢立刻进入女人。他对前戏不感兴趣，因为他的正极总是准备好的。女性总是不愿意在没有任何前戏的情况下立即进行性行为，因为她们的负极还没有准备好。



它还没有准备好。除非男人从乳房开始爱女人，否则负极就不会准备好。他们可以让步，但不会参与。男人认为性行为很简单。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立刻进入那个女人——他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但这个女人并不是一个角色，她并没有被唤起。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渴望她们的爱人触摸她们的乳房，爱她们的乳房——一种深深的渴望。只有当他们的乳房充满能量时，他们的磁铁第二极（负极）才会做出反应。然后他们对它充满活力，然后他们可以参与，然后交流成为可能——然后他们就会融化。



前戏是必须的。



婚姻之所以干燥，是因为在一开始，当你遇到一个新女人时，你会有前戏。你不确定她是否会允许你直接接近，所以你玩。你只是感觉地面看看她是否准备好了。但当她是你的妻子时，你认为她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必要。妻子对丈夫如此不满，不是因为丈夫不爱，而是因为他们爱错了。



他们不知道女人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她的身体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与他们相反。



这种对乳房的专注，融入其中，将给女性冥想者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新感觉，因为现在她可以从中心感觉到整个身体在振动。



只要爱一个女人的乳房，她就能达到深度高潮，因为负极会自动做出反应。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从乳房开始，在乳头上冥想，不要遵循你在书中读过的路线，因为这是为男人准备的。简单地说，不要遵循任何图表，只要允许能量本身移动。它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只要有一个模糊的暗示，你的乳房就会充满能量，它们就会散发能量，变得很热，然后你的阴道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只有在你的阴道做出反应并振动之后，你的昆达里尼才会开始工作。路线会有所不同，昆达里尼的出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在男人身上，它是非常积极、有力地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上升的蛇”。



非常有力地猛地一跳，蛇展开了。这在很多点都能感受到。



这些点被称为脉轮。只要有阻力，蛇就会强迫自己。就像阴茎进入阴道一样，男性的通道也是相似的。当能量产生时，里面的阴茎就好像在移动。



蛇是阳具的象征。其实，不用直接的语言，不称它为阴茎，他们称它为蛇。你一定听说过伊甸园的故事，在那里，蛇说服夏娃吃知识之树的果实。






现在学者们正在研究，他们说这条蛇也是一个阳具符号，用来避免直接说出来。因此，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吃知识果实的问题；这是一个性问题。



同样的符号在印度也有类似的用法：蛇像阴茎一样勃起，向内移动。



女人不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将完全相反。当阴茎进入阴道时，女性会有这种感觉——融化的感觉，欢迎的感觉，阴道让步的感觉，非常、非常微妙的振动，在一种非常容易接受的情绪中，充满爱，欢迎的感受——内心的现象也是如此。当能量上升时，它将是一种可接受的、被动的上升，就好像一条通道正在打开——不是蛇在上升，而是一扇门在打开，一条通道在打开，什么东西在让路。它将是被动和消极的。对男人来说，有些东西正在进入；对女人来说，有些东西是开放的，而不是进入的。



但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因为从来没有人认识过女性。但对于未来，我认为这是必须的——女性的身体不应该被忽视。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工作，但由于太多清教徒式的、道德主义的废话，这项工作非常困难。要绘制出女性身体对这些现象的反应图是非常困难的。



但这就是我的感觉；一切都将相反。



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是相似的。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结束





=======================================================


第69章：你对自己一无所知


经文：

96. ABIDE IN SOME PLACE ENDLESSLY SPACIOUS, CLEAR OF TREES, HILLS, HABITATIONS. THENCE COMES THE END OF MIND PRESSURES.
96.安住在某個無盡寬廣之處，一無樹木、山丘、居民。心裏的壓力因之結束。

97. CONSIDER THE PLENUM TO BE YOUR OWN BODY OF BLISS.
97.將充滿人與事物的地方視為你自己的喜樂之體。


人生而孤独，死而孤独，但在这两点之间，他生活在社会中，他与他人生活在一起。



孤独是他的基本现实；社会只是偶然的。除非人能够独自生活，能够完全了解自己的孤独，否则他就无法认识自己。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外在的：不是你，只是你与他人的关系。你仍然默默无闻。从外表上看，你是无法暴露的。



但我们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自知之明被完全遗忘了。你知道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但这是间接的——别人对你说的。别人竟然告诉你自己，这是很奇怪、很荒谬的。你携带的任何身份都是别人赋予你的；这不是真的，只是一个标签。一个名字给了你。这个名字被赋予了一个标签，因为社会很难与一个无名的人联系在一起。



不仅是名字，你认为自己的形象也是社会赋予的：你是好的，你是坏的，你很漂亮，你很聪明，你有道德，你是圣人，或者其他什么。形象和形式也是社会赋予的，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的名字既没有透露任何东西，也没有透露社会赋予你的形式。你仍然对自己一无所知。



这是最基本的焦虑。你在那里，但你自己并不知道。这种对自己知识的缺乏就是无知，而这种无知不能被别人给你的任何知识所摧毁。他们可以对你说，你不是这个名字，你不是这种形式，你是“永恒的灵魂”，但这也是别人给的，这不是你自己的感觉。除非你直接面对自己，否则你将一直处于无知之中。无知造成焦虑。你不仅害怕别人，也害怕自己——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内在隐藏着什么。什么是可能的，下一刻你会爆发什么，你不知道。你继续颤抖，生命变成了深深的焦虑。有许多问题会引起焦虑，但这些问题是次要的。如果你深入了解，那么每一个问题最终都会揭示出，基本的焦虑，基本的痛苦，是你对自己一无所知——对你从哪里来，对你要到哪里去，对你现在的样子一无所知。



因此，每一种宗教都说要进入孤独，进入孤独，这样你就可以暂时离开社会和社会给予你的一切，直面自己。



马哈维亚Mahavir独自在森林里生活了十二年。



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会说话，因为你说话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融入了社会。语言就是社会。他完全保持沉默，不肯说话。



基本的桥已经被切断了，这样他就可以独自一人了。当你不说话的时候，你是孤独的，深深的孤独。没有办法转移到其他人。他独自生活了十二年，没有说话。他在干什么？他试图找出自己是谁。最好收起所有的标签，最好远离他人，这样就不需要社会形象了。他在破坏社会形象。他扔掉了社会上所有的垃圾；他全身赤裸，没有任何名字，没有任何形式；什么是Mahavir；裸体的意思。这不仅仅是扔掉衣服。它更深。这是一种完全独处的裸体。你也为社会使用衣服：它们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体，或者是为了在别人眼中遮盖你，因为社会不认可你的整个身体。所以，任何社会不认可的东西，你都必须隐藏起来。只有身体的特定部位才允许在户外活动。社会选择你的部分。你的全部不被认可，不被接受。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思想上，而不仅仅发生在身体上。你的脸被认可，你的手被认可，但你的整个身体却不被认可，尤其是身体上可以暗示性的部位。



他们不赞成，也不被接受。因此衣服的重要性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思想上：你的整个思想是不被接受的，只有它的一部分会被接受。所以你必须隐藏并压制它。你无法打开你的心智。你不能向你最深的朋友敞开心扉，因为他会做出判断。他会说：“这就是你的想法？这就是你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只给他可以接受的东西——一个非常微小的部分——而你内心的所有其他东西都必须完全隐藏起来。这个隐藏的部分造成了许多疾病。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只包括将隐藏的部分显露出来。这个人需要好几年才能痊愈。








但精神分析学家什么也没做，他只是把被压抑的部分拿出来。只要把它带出来就会成为一种治愈的力量。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压抑就是疾病。这是一种负担，一种沉重的负担。



你想向某人坦白；你想要诉说，想要表达；你希望有人全盘接受你。这就是爱的意义——你不会被拒绝。无论你是什么——好的、坏的、圣人的、罪人的——都会有人完全接受你，他不会拒绝你的任何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爱是最大的治愈力量，它是最古老的精神分析。无论何时你爱一个人，你都会对他敞开心扉，只要敞开心扉，你的切割、分裂就会结合在一起。



你成为一体。



但即使是爱也变得不可能了。即使和你的妻子在一起，你也不能说出真相。



即使和你的爱人在一起，你也不可能是全然真实的，因为即使是他或她的眼睛也在评判。他或她也希望有一个形象，一个理想——你的现实并不重要，理想很重要。你知道，如果你表达你的全部，你将被拒绝，你将不会被爱。你很害怕，因为这种恐惧，爱变得不可能。心理分析揭示了隐藏的部分，但精神分析师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坐在那里听你说话。似乎没有人听你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需要专业帮助。没有人愿意听你的。没有人有时间。没有人对你感兴趣。因此，专业的帮助已经产生了——你付钱给别人听。然后年复一年，他会每天、每周两次、每周三次听你说话，你就会痊愈。这太神奇了！为什么仅仅通过倾听就能治愈你？这是因为有人在没有任何判断的情况下关注你，你可以说出你内心的任何东西。仅仅通过讲述，它就会出现并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当你切断一些东西，否认一些东西，禁止一些东西，压制一些东西时，你正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被接受和被拒绝之间制造一种分裂。必须抛掉这个分裂。Mahavir变得孤独，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原样，不害怕任何人。



因为他不必向任何人露脸，他可以扔掉所有的面具，所有的脸。然后他可以独自一人，一丝不挂，就像他在星空下、河边和森林里一样。没有人会评判他，也没有人会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守规矩。你应该是这样的。“离开社会意味着离开压抑已不可避免的境地。因此，裸体意味着保持原样，没有障碍，没有抑制。马哈维亚陷入沉默，陷入孤独，他说：“除非我发现自己——不是别人给我的自我，那是假的，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自我——否则我不会回到社会。”。除非我知道我是谁，否则我不会重返社会。除非我直接面对我的现实，除非我在人身上遇到了本质，而不是偶然，否则我不会说话，因为说话没有用。“你是偶然的。无论你认为自己是什么，都是偶然的部分。例如，你出生在印度。你可能出生在英国、法国或日本。”。



这是偶然的部分。但仅仅是出生在印度，你就有了不同的身份。



你是印度人。你认为自己是印度人，但你会认为自己是日本的佛教徒，英国的基督徒，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



作为一个印度人，你没有做任何事情，这只是一个意外。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会加入这种情况。你认为自己信奉宗教，但你的宗教只是偶然的`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你就不会信教，你在那里会像在这里一样不信教。



你出生在一个耆那教家庭，所以你没有在没发现上帝不存在的情况下就相信上帝。但就在你的房子旁边，同一天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他是印度教徒。他相信上帝，而你却不相信；这是偶然的，不是本质的。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你会说印地语，有人会说古吉拉特语，还有人会说法语——这些都是意外。语言是偶然的。沉默是本质的；语言是偶然的。你的灵魂是本质的；你的自我是偶然的。而要找到本质就是探寻，唯一的探寻。



如何找到本质？佛祖静默了六年。耶稣也进入了一片森林深处。他的追随者，使徒想和他一起去。他们跟着他，在某个时刻，在某一点上，他说：“停下来。你不应该和我一起去。现在我必须和我的上帝单独在一起。”他走进了荒野。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直面了自己。







孤独成了镜子。社会就是欺骗。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害怕独处的原因——因为你必须了解自己，你必须在裸体中了解自己。



你很害怕。独自一人很难。每当你独自一人时，你会立即开始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你可以开始看报纸，也可以打开电视，也可以去俱乐部见朋友，或者去拜访家人——但你必须做点什么。为什么？因为当你独处的那一刻，你的身份就融化了，你对自己的所有了解都变成了虚假，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开始冒泡。



所有宗教都说，人必须进入孤独状态才能认识自己。一个人不必永远在那里，这是徒劳的，但一个人必须独处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每个人。穆罕默德独自呆了几个月；耶稣只呆了几天；Mahavir十二年，佛祖六年。这取决于情况。但是，除非你到了可以说“现在我知道了要点”的地步，否则你必须独处。



这种技巧与孤独有关。



居住在一个无边宽敞的地方，没有树木、山丘、居住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压力的终结。



在我们使用这种技巧之前，必须了解关于孤独的其他三点。



一：独处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就是你的存在；在子宫里，你是孤独的，完全孤独的，心理学家说，对涅盘、开悟、救赎和天堂的渴望，真的是对母亲经历的深刻记忆；她的子宫。



你已经知道了——完全的孤独——以及它的幸福。你是孤独的，你是上帝。没有其他人在那里。没有人打扰你，没有人干涉。独自一人，你是主人。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祥和是内在的。沉默在那里，没有语言。你内在深处。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但它深深地印在你的潜意识里。



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家说，每个人都认为童年的生活是美好的。每个国家和每个种族都认为过去的某个时候是黄金时代——在过去的某一个地方，生活是幸福的。印度教徒称之为“真理时代”。在过去的某个地方，在历史开始之前，一切都是美丽和幸福的。没有冲突，没有纷争，也没有暴力。只有爱占了上风。



那是黄金时代。基督徒说，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在花园里，在绝对的天真和幸福中。然后是秋天。所以黄金时代就在秋天之前。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个宗教都相信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奇怪的是，无论你深入到过去的什么地方，人们总是相信这一点。



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一块有六千年历史的石头。上面有一个题词，如果你读了，你会觉得这是今天早报的社论。



铭文说这个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一切都出了问题。儿子不相信父亲，妻子不相信丈夫。黑暗已经降临。



那些日子在哪里，那些过去的日子，那些黄金的日子？这是一个六千年前的铭文！老子说，在过去，在古人的时代，一切都是美丽的。然后道占了上风，然后没有什么错，因为没有错，所以没有人传教。改变和改造没有错，没有牧师，没有传教士，没有道德领袖，因为一切都是对的。老子说，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没有宗教。没有必要，因为道占了上风。每个人都很虔诚，根本不需要宗教。那时没有圣贤，因为没有罪人。



每个人都是圣人，自然没有人知道谁是圣人，谁是罪人。



心理学家说，这种过去从未存在过。这段过去只是子宫里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它是存在的。其实，道在子宫里，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是应该的。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孩子在幸福中移动。孩子在子宫里的情况就像维施努在他的SHESHNAGA上一样。印度教徒相信维施努躺在他的沙发上，一条蛇沙发，漂浮在幸福的海洋上。







其实，这就是孩子在子宫里的位置。孩子漂浮着。母亲的子宫就像大海。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孩子在母亲子宫里漂浮的水与海水的成分相同——非常相似，都是盐。这是海水，舒缓。子宫总是为孩子保持合适的温度。母亲可能冻得发抖，这没什么区别。对孩子来说，子宫里的温度总是一样的。他是温暖的，幸福地漂浮着，没有烦恼，没有焦虑，没有责任，独自一人。他不知道这位母亲；母亲并不为他而存在。这个SANSKAR，这个印记，是你留下的。这是你进入社会之前的基本现实，当你离开社会并死去时，这将再次成为现实。你将再次独自一人。



在这两点孤独之间，你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是偶然的。在内在深处，你保持孤独，因为这是你的基本现实。



围绕着这种孤独，很多事情都发生了：你结婚了，你变成了两个，然后你有了孩子，你变得很多了。一切都在继续发生——但只是在外围。深层仍然完全孤立。它就是你的现实。你可以称之为你的ATMA，你的本质。



在深深的孤独中，必须重新找回这种本质。



所以，当佛说他已经达到涅盘时，他真的达到了这种孤独，这种基本的现实。Mahavir说他已经实现了KAIVALYA。KAIVALYA这个词的意思是孤独。在事件的混乱之下，孤独就在那里。它像念珠中的一根线一样穿过你。珠子是明显的，但线不是。但是珠子挂在线上，珠子很多，线是一根。其实，念珠是这个现实的象征。线是现实，珠子只是挂在上面的事件。除非你穿透并到达基本的线，否则你将处于痛苦之中，你将处于苦难之中。



你有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偶然的。你有一种本性——这种本性是非历史性的。你出生在某个特定的日期，特定的父母，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年龄。你受过某种教育。然后你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职业，你爱上了一个女人，你有了孩子。这些剧情是珠子、事件、历史，但在内心深处，你总是孤独的。如果你因为这些事件而完全忘记了自己，你就错过了在这里的目的。然后你在剧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那个没有参与其中的演员，他只是在扮演这个角色。所有这些都是角色。



正因为如此，印度没有成文的历史。



实际上，很难确定奎师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什么时候去世的；罗摩何时出生，何时去世——或者他是否出生，或者只是一个神话。我们没有写他的历史，这就是原因：我们印度人关心的是线，而不是珠子。实际上，在宗教世界里，基督是第一个历史人物，但如果他出生在印度，他就不会成为历史人物。我们在印度总是在寻找线，珠子是无关紧要的。但西方更倾向于事件、事实——时间性的东西——而不是本质和永恒的东西。



历史就是戏剧。在印度，我们说罗摩们和奎师那们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生。它们以前重复过很多次，以后也会重复很多次。所以没有必要继续记录。他们何时出生无关紧要。他们的存在是什么——线——这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关心他们是否真的是历史人物，我们不关心发生在一个存在身上的外部事物，我们关心的是存在本身，以及它是否发生了什么。



当你进入孤独时，你就进入了线；当你进入孤独时，你就进入了自然。如果你真的很孤独，甚至不想其他人，你会第一次感受到周围的自然世界。



你会适应它。现在你已经适应了社会。如果你从这种对社会的调谐中堕落，你将被调谐到自然。当雨来的时候——它们总是来，但你听不懂雨的语言——它们对你来说什么都没说，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水的需求是功利性的。所以有一些用处，但你没有任何对话，你无法理解雨的语言，对你来说雨没有个性。但是，如果你离开社会一段时间，保持孤独，你会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现象：雨水会来，他们会和你说话。然后你会感觉到他们的情绪——有时候雨很生气，有时候它很舒缓，很有爱。








有时候，整个天空都很沮丧，有时候它在跳舞。有时候，太阳升起了，好像没有任何自己的意愿，被迫去做这项工作；有时候，它只是自己——现在它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玩。



你会感觉到周围所有的情绪。大自然有自己的语言，但它是沉默的，除非你沉默，否则你无法理解它。



第一层调谐是与社会，第二层调谐是与自然，第三层，最深的，是与道或DHARMA。那就是纯粹的存在。然后是树，然后是雨，然后是云，它们也被抛在了后面。



然后，只是存在。。。。存在没有心情。存在总是一样的。存在总是一样的：总是充满节欢乐，充满活力。但一个人必须首先从社会走向自然，然后从自然走向存在。当你与存在协调时，你是完全孤独的，但这种孤独与子宫里的孩子不同。



孩子是孤独的，但这并不是说他真的孤独，他不知道其他任何事情。他被黑暗包围，这就是他感到孤独的原因。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他周围，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孤独就是无知。当你有意识地沉默，一个有存在的人，你的孤独不会被黑暗包围，它会被光明包围。



对于子宫里的孩子来说，世界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觉知。对你来说，这个世界不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和你已经融为一体。



当你到达最深的存在时，你会再次感到孤独，因为我执丢失了。我执是社会赋予的。即使在大自然中，它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它不会像在社会中那么多。当你独自行动时，你的我执开始消失——因为它总是处于关系中。看看这个现象：随着每个人，你的我执都在改变。如果你在和你的仆人说话，看看内心，看看我执，看看它是怎样的。如果你在与你的朋友说话，看看内在，看看我执是怎样的。



你正在和你心爱的人交谈，审视内心，看看我执是否存在。如果你在和一个纯真的孩子说话，审视内心——我执不会存在，因为和一个天真的孩子在一起是愚蠢的。你会觉得这太愚蠢了，所以当你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懂我执的语言。和一个孩子在一起，你会显得很尴尬。所以当你和孩子们玩的时候，他们会把你拉下水。它们会让你回到自己的童年。当你和狗说话或和狗玩耍时，社会赋予你的我执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伴随狗就没有我执的问题。如果你和你的狗散步——一只非常漂亮、价格昂贵的狗——而有人穿过街道，即使是狗似乎也会给你我执。但狗并没有给你我执，而是路过的人。你变得很正经，你很高兴，因为你有一只非常漂亮的狗，而这个人看起来很嫉妒。



我执就在那里。如果你进入森林，我执就会消失。因此，所有宗教都坚持要进入自然世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这段经文很简单：在某个永远广阔的地方——在某个山顶上，从那里你可以无限地看到，从那里视觉永远不会结束。



如果你能看到无尽的东西，而你的视野没有尽头，那么我执就会消失。我执需要限制和界限。



界限越明确，我执就越容易存在。



居住在一个无边宽敞的地方，没有树木、山丘、居住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压力的终结。



思想是非常微妙的。你可以住在一个没有人的山顶上，但如果你能看到山谷深处的一座小屋，你就会开始与那座小屋交谈，你就会与它建立关系——社会已经到来了。你不知道谁住在那里，但有人住在那里，这就成了边界——你会开始梦想谁住在那里——你的眼睛每天都在寻找谁住在那里。小屋将成为人类的象征。所以经文上说没有居住区——甚至没有树，因为众所周知，独居的人开始与树交谈。他们建立友谊，建立对话。你无法理解一个孤独的人的困难。他想要一个人，这样他就会对树说“你好”和“你好吗？”而树就是生物。如果你真的很真诚，他们会开始回复，会有回应的。这样你就可以创建一个社会。



其意义是：身处某个地方，警惕自己不会再创造一个社会。



你可能开始照料一棵树，爱上一棵树。你可能会觉得树很渴，所以你应该带一些水——你已经开始了一段关系，在这段关系中，你并不孤独。










所以重点是：搬到这样一个地方，但要记住不要建立任何关系。把所有的关系和世界都抛在身后，独自一人在那里。一开始会很困难，因为你的思想是由社会创造的。你可以离开社会，但你会把思想留在哪里？思想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你。思想会困扰你。思想会开始折磨你。脸会出现在你的梦中——它们会试图拉住你。你会尝试冥想，但思想不会停止。你会开始想起你的房子，你会开始想到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它是人。



它不仅发生在你身上，它也发生在佛陀和玛哈维亚身上。这种事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在长达六年的孤独中，即使是佛也必然会想起耶输陀罗Yashodhara。一开始，当思想在跟着他时，他一定是坐在树下假装冥想，而Yashodhara一定是跟着他。他爱那个女人。他一定感到内疚，因为他离开了她——而且什么也没跟她说。没有任何记载提到他想到了Yashodhara，但我说他一定想到了她。它是如此人性化；这太自然了。如果他再也没有想过Yashodhara，那将是非常不人道的，对佛也不公平。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他才能摆脱这种念头。



但心灵会坚持下去，因为它只不过是社会——社会内化了。社会已经进入了你的头脑。你可以逃离社会，逃离外在的现实，但内心会追随你。



佛祖一定多次与Yashodhara，与他的父亲，与他的小孩交谈。他孩子的脸一定跟着他。当他离开时，它就在他的脑海里。离开的那天晚上，他走进了Yashodhara的房间，最后一次见到孩子。这孩子只有一天大。Yashodhara正在睡觉，孩子紧紧抓住她的乳房。他看着孩子。他想把孩子抱到自己手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还没有碰过他，现在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就不会见面了。他要离开尘世了。他想触摸和亲吻孩子，但后来他变得害怕，因为如果他把孩子抱在手里，Yashodhara可能会被吵醒。然后他就很难离开了——她会哭个不停。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想到这件事真是太好了：如果她开始哭，他就很难离开。然后，他在脑海中创造的一切——这个世界是无用和徒劳的——都将消失。他不想看到Yashodhara在哭。他爱那个女人。所以他离开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走出了房间。



这个人不能轻易离开Yashodhara和孩子。没有人能做到。当他乞讨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的宫殿和一切。他是个自愿的乞丐。过去的事情会一直持续下去，它会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着他的脑海，“回来吧。”很多时候他会想，“我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任何地方记录下这一点，有时我会想写一本关于佛陀在这六年里发生了什么的日记——一本关于他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的日记。



无论你走到哪里，思想都会像影子一样跟随你。所以这并不容易。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保持警觉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观照；一次又一次地不要成为当事人。直到最后，思想才跟随。除非你绝望，除非你觉得自己无法治愈，什么都做不了，否则你的思想会一直困扰着你。它将在各个方面进行尝试。它将创造幻想、遐想和梦想；它将创造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诱惑。



所有预言家的生活中都写着撒旦的到来，魔鬼的到来，是为了引诱。没有人来，只有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是唯一的魔鬼，而不是其他人。它将在各个方面进行尝试。它会对你说：“我会给你整个世界，回来吧。”它会让你沮丧，“你是个傻瓜——整个世界都在享受，你来到了这个山顶。你疯了。所有这些宗教的东西都是骗子，回来吧！看，整个世界并没有疯，他们都在享受。”。思想会带来如此美丽的画面，每个人都在享受，整个世界对你来说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你离开的一切都会把你拉回来。









这是最基本的斗争。这只是因为思想是一种习惯的机制，一种机械的坚持。在山顶上，人们的思想会像地狱一样——那里什么都不好，一切都错了。思想会在你周围制造消极情绪，“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疯了吗？”你离开的世界在你眼中会变得越来越美丽，你所处的地方也会越来越丑陋。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并且你仍然意识到这就是思想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思想必然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不认同思想，那么思想就会离开你，随之而去的是所有的压力。当思想离开你时，你就没有负担了，因为这是唯一的负担。然后就没有担心，没有思考，没有焦虑，你已经进入了存在的子宫。不用担心，你漂浮起来。深深的沉默在你的内在爆发。



经文上说：“神的压力结束了。”。在这样的孤独中，在这样的寂寞中，还有一件事需要记住：无论你是否知道，人群都给你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在研究动物之后，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定律。他们说每种动物都有一个特定的空间作为自己的领地。如果你进入那个空间，动物就会变得紧张，他会攻击你，每只动物周围都有一定的空间。他不会允许任何人进入，因为一旦有人进入，他就会感到压力。你听到许多鸟在树上唱歌。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们现在说，每当一只鸟在树上唱歌时，它都在做很多事情。第一，他在找他的女朋友。另一方面，他提醒所有男性竞争对手，这是他的地盘——不要进入。如果有人进入地盘，就会发生打斗。女朋友会等着看谁赢，因为谁得到了地盘就会得到她/她会等着，赢的人会留在那里，输的人必须离开。每种动物都通过多种方式创造领地：通过声音、唱歌、体味。任何其他竞争对手都不应进入该领域。



你可能见过狗到处撒尿。科学家们说，他们通过撒尿来创造自己的领地。狗会在这根杆子和那根杆子上撒尿。他不会在一个地方撒尿——为什么？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尿，为什么要移动这么多？他正在创造地盘。



他的尿液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他用它创造了一个领地。



任何人都不应该进入，这很危险。他隐居在自己的地盘上，是地盘的主人。



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中。他们试图把许多动物放在一个笼子里，满足它们的所有需求——比它们在森林里自己满足它们更好。但他们疯了，因为他们没有空间。当有人总是在身边时，他们会紧张、害怕，随时准备战斗。这种不断的战斗准备给人带来了如此紧张的情绪，以至于他们要么心力衰竭，要么发疯。动物甚至会自杀，因为压力太大了。并且出现了许多在野生状态下从未发现的异常情况。



野生猴子完全不同。当它们被关在动物园里时，它们开始表现失常。一开始，人们认为是束缚造成了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束缚。如果你给它们在笼子里所需的适当空间，它们会很高兴。那么就没有问题了。但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空间感。当有人进入这个空间时，压力就会涌上他们的脑海。他们的思想开始变得紧张、紧张；他们睡不好，吃不好，爱不好。



由于这些研究，科学家们现在说，由于人口过多，整个人类都在疯狂。压力太大了。你永远不会孤单：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人潮汹涌。



人也需要空间，需要独处。但是没有地方，你永远不会孤单。



当你来到你的家时，你的妻子在那里，孩子在那里，亲戚们不断地来。他们仍然认为客人是上帝！你已经疯了，因为你周围的压力太大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别管我。”如果你对你妻子说：“别管我。”她会生气，“你是什么意思？”她等了你一整天。心灵需要放松的空间。



这段经文真的很美，也很科学。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压力的终结。



当你独自一人在一个孤独的山顶上移动时，你周围都有空间，无尽的空间。



人群的压力，你周围其他人的压力，都离开了你。你会睡得更深。你早上醒来时会有不同的感觉。你会感到自由。内部压力圈不存在。你会感到无拘无束。








这很好。但我们已经对人群上瘾了，只有几天——三天或四天——你才会感觉良好，然后就会产生再次去人群中的欲望。



每次度假，你都想在三天后回来。因为这种模式，习惯，你觉得自己没用。独自一人，你会觉得自己没用，独自一人你什么都做不了，即使你做了什么，也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看到你在做，没有人能欣赏。



你不能独自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一生都在为他人做一些事情。你觉得自己没用。



所以记住，如果你曾经尝试过这种孤独的疯狂，放弃效用的想法。变得没用。



只有这样你才能独处。因为事实上，实用性是社会强加给你的。社会说，“要有用。不要无用。”社会希望你成为一个经济单位，一件事，高效，实用。社会不希望你只是一朵花。



不，即使你是一朵花，你也一定值得被卖掉。社会需要你进入市场，你必须有一些效用。只有这样你才有用，否则就没用。



社会继续宣扬被使用是人生的目标，是人生的目的。这是胡说八道。



我并不是说你没用。我的意思是，这种使用不是目的。你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对社会有用，但要随时保持无用的能力。必须保留这种能力，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件东西，而不是一个人。当你陷入孤独、孤寂时，这将成为一个问题。你会觉得自己没用。



我在很多人身上试过。有时我建议他们在三周或三个月内完全陷入孤独、沉默。我告诉他们，七天后他们会想回来，他们的思想会找到不在那里的所有原因，这样他们就可以回来了。



我告诉他们不要听这些原因，并表明在他们决定的这段时间内，他们不会离开。他们对我说，他们是自愿的，为什么要离开呢？我告诉他们，他们不了解自己。这不会超过三到七天；之后他们会渴望回来，因为社会已经变成了酒精中毒，这是一种麻醉剂。在清醒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独处，但当你独处时，三天内你会想，“我在做什么？”记住，用途是为了社会。社会利用你，你也利用社会。这是一种互惠关系。



但生命是无用的。它是非功利的，没有目的的，它是一场游戏，一场庆典。因此，当你进入孤独状态来做这项技术时，从一开始就做好你将毫无用处的准备，并享受它，不要为此感到难过。你无法想象思想会带来什么样的争论。你会说，“世界正处于这样的困境中，而你却在这里默默地坐着。看看越南、巴基斯坦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的国家正在死亡，没有食物，没有水。你在这里冥想做什么？有什么用？它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社会主义吗？”思想会带来美丽的论据；思想是伟大的辩论家。



它是魔鬼——它会试图说服你，它会让你相信你在浪费时间。



但不要听。从一开始就要做好准备，“我会浪费时间。我不会有任何用处。我只会喜欢在这里。”不要关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在继续，总是有麻烦。它一直处于困境，而且将永远处于困境。这就是世界的方式。



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不要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改革者、革命者、救世主。不要尝试。



你只是做你自己，享受你的孤独，就像一块石头、一棵树或一条河。



无用的一块石头躺在雨下、太阳下、星星下有什么用？这块石头有什么用？没有用——岩石喜欢这样。



做块石头吧。日本的禅宗寺院里有岩石花园；他们专门为此建造了岩石花园。花园里没有树，只有沙子和石头。一块孤独的岩石，就坐落在那里，师傅对弟子说：“去吧，做一块岩石，就像那块岩石一样。不要为这个世界烦恼。无论世界发生什么，那块岩石都会留在那里。它并不担心。它总是在冥想中。”除非你真的准备好变得无用，否则你就不能孤独，你就不能独处。一旦你知道它的深度，你就可以重返社会。你必须回来，因为孤独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是一种训练。






这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是一种深度放松来改变视角。独自一人审视自己，审视自己是谁，这与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不要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人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错了。他们完全错了。他们做了一种药食。这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是一种药物。你有一段时间只是为了有一个视角，一个距离，看看你是什么，社会对你做了什么。当你不在的时候，你可以看得更好。你可以观察。不用担心，不用置身其中，你就可以成为山顶上的观察者，你可以成为见证者。你太远了。不受打扰，不受干扰，你可以看。



请注意，这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并不是说离开尘世，在喜马拉雅山的某个地方隐居——不。但有时离开，放松，无用，独处，像石头一样存在，独立，脱离世界，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你会重获新生。然后回来，再次融入社会和人群。试着带着那种美丽，那种在你独自一人时发生在你身上的沉默。现在带着它，不要失去与它的联系。深入人群，但不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让人群在你外面，你一个人呆着。



当你能够在人群中独处时，你就实现了真正的孤独。独自一人在山顶上很容易。整个大自然都在帮助你，没有什么是障碍。



回到市场，回到商店，回到办公室，回到家庭，独自一人，这是一种成就。然后，这是你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偶然的，因为山丘而发生的事情。现在意识的质量已经改变了。所以在人群中保持孤独。人群会在外面，但不要让它进入。保护你所获得的一切。保护它，不要让它受到干扰。每当你觉得这种感觉变得沉闷，你就错过了它，社会扰乱了它，灰尘聚集在周围，新鲜的春天不再新鲜，它被污染了——再行动吧。退出社会是为了让它重新焕发活力。然后回来，在人群中移动。然后，总有一天，原来的春天会保持新鲜，没有人能够污染它。然后，就没有必要去任何地方了。



所以这只是一种技巧，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要当和尚，不要当尼姑，不要搬到修道院永远住在那里。那些是胡说八道。如果你永远生活在修道院里，你将永远无法知道你是否已经达到了你所达到的，或者修道院是否刚刚把它送给你。这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本质的。



本质必须经过测试。本质必须与社会对立；必须被带到试金石上。当它从未破碎，当你可以依赖它，当什么都改变不了它时，它就成了结晶。



第二个技巧：將充滿人與事物的地方視為你自己的喜樂之體。



第二种技术与第一种技术有关。将空间视为你自己的幸福之体。在一个有无尽空间的山顶上冥想，你可以做到。把它想象成充满了你自己的幸福。



一共有七个身体。幸福的身体是最后一个身体，所以你越是进入其中，你就越觉得自己幸福。你正在接近幸福的身体，幸福的层次。它就在你本质的灵魂周围，它是从内向外的第一个身体，或者是从外向外的最后一个身体。就在你的存在，本质的灵魂，是幸福的一层。它被称为极乐体。坐在山顶上，看着没有尽头的天空，感觉整个空间，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你的极乐体。感觉你的极乐体膨大了，整个空间都充满了它。



你怎么感觉它？你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怎么想象呢？最好先试着感觉整个空间充满了沉默，而不是幸福。感觉它充满了沉默。大自然会对它有所帮助，因为在大自然中，即使是噪音也是无声的。



在城市里，即使是寂静也是嘈杂的。自然的声音是寂静的，因为它们不会干扰。他们很和谐。所以，不要认为寂静就一定是无声的。不，音乐的声音可以是沉默，因为它是如此和谐——它不会打扰你。相反，它会加深你的沉默。因此，当你进入大自然时，微风、溪流、河流、风或任何声音都是和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并不令人不安。你可以倾听他们，倾听会加深你的沉默。



所以首先感觉整个空间充满了沉默；深深地感觉到它变得越来越寂静，你周围的天空变得沉默。






当你觉得天空变得寂静时，你才应该试着充满幸福。随着沉默的加深，你将第一眼看到幸福。随着紧张的加剧，你会第一眼看到痛苦和紧张；随着沉默的加深，你会感到自在，回归，放松，幸福的第一眼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当那一瞥出现时，你可以想象整个空间现在都充满了这种幸福。



将將整个空间视为你自己的极乐体。整个天空成为你的极乐体。



你可以单独做，没有必要把它加入第一个，但需要同样的要求——无尽的空间，沉默，你周围没有人。



为什么坚持你周围没有人？因为当你看到一个人的那一刻，你就会开始以旧的方式做出反应。看到一个人，你会有反应。你马上就会出事。他让你回到过去的模式。如果你看不到人类，你就会忘记你是人类，忘记你是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好事。记住简单的你是很好的，即使你不知道。你不属于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团体、任何宗教。这种不归属感会有所帮助。



所以，如果你一个人搬到某个地方去做这件事，练习这件事会很好。单独使用这个技巧会很有帮助，但记住要从你能感觉到的东西开始。我见过人们在做他们感觉不到的技巧。如果你没有感觉，如果你没有任何经验，甚至连一瞥都没有，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变得虚假。一个人走到我面前，他说：“我在练习上帝无处不在。”于是我问他：“你怎么能练习？你想象什么？你对上帝有任何品味和感觉吗？只有这样，你才容易想象。否则，你只会认为你在想象，什么都不会发生。”。记住，你所做的任何技术——一开始你必须从一些你熟悉的事情开始；你可能并不完全熟悉，但至少要有过一瞥。



只有这样，你才能一步一步地进步。不要跳进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里，因为那样你就无法感觉到，也无法想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大师，尤其是佛祖，完全放弃了“上帝”这个词。



佛说：“你不能和它一起修行。它是一个结束，你不能把结束带入开始。所以要从开始开始。”他说：“忘记结束，结束会自动到来。”他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想着上帝。要想着慈悲。要想着爱。”所以他没有说一个人应该感觉到上帝无处不在，人们应该同情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树，对人类，对动物。只是感到同情。感受同情，创造爱。。。



因为爱你知道，无论多么渺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爱这样的东西。你可能没有爱过，但可能有人爱过你，至少是你的母亲。你一定是看着她的眼睛：她爱你。



佛说：“只要对存在怀有慈母之心，感受深深的同情。感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你的同情。然后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记住这是一条基本定律：总是从你能感受到的东西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未知才能通过它进入。



结束





=======================================================


第七十章 孤独是痛苦



第一个问题：问题1孤独中的我执对抗是非常可怕的，非常痛苦的。该怎么办？



它是可怕的，是痛苦的，一个人必须承受它。不应该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它，不应该做什么来转移注意力，不应该去逃避它。一个人必须承受它并经历它。这种痛苦，只是一个好兆头，表明你即将迎来新生，就像每一次出生之前都会有痛苦。它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应该避免，因为它是你成长的一部分。这种痛苦和折磨传统上被称为TAPASHCHARYA苦行。TAPAS的意义就是——艰苦的修行，努力。



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这应该被理解，因为理解将帮助你经历它，如果你在知情的情况下经历它，你会更容易、更快地走出它。



你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痛苦？第一件事是你的我执犯病了。你的我执只能与他人共存。它是在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它不可能单独存在。因此，如果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存在，它会感到窒息，感觉就在死亡的边缘。这是最深重的痛苦。你感觉自己好像快要死了，但不是你在死，而是你认为是你自己的这个我执，你已经认同了这个我执。



它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是别人给你的。这是一种给与。



当你离开别人时，你不能随身携带。这样想：当你在社会上时，人们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当你孤独和孤独的时候，这种善良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就是人们对你的看法。现在那些人已经不在了。你的形象没有支撑。它已经没有基础了。



渐渐地，它会消失，你会感觉很糟糕，因为你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人，现在你已经不在了。不仅好人会受苦，如果别人认为你是坏人，那么这也是引起关注的一种方式。当很多人认为你不好时，他们会关注你。他们不能对你漠不关心，他们必须意识到你。你是个坏人，很危险。当你陷入孤独时，你就成了无名小卒。这种坏形象会消失，你的我执也在被它滋养。所以坏人和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在获得我执。他们的媒介不同，但目标相同。



坏取决于别人，好也取决于别人。他们存在于社会中。圣人和罪人，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独自一人，你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罪人。因此，在孤独中，你对自己的所有了解都会落空；它迟早会消失。你可以把你的我执延长一段时间——你也必须通过想象来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把它延长很长时间。



没有社会，你就会背井离乡；从哪里获取滋养，土壤就不在那里。这是最基本的痛苦。你不再确定自己是谁：你只是一个分散的个性，一个溶解的个性。但这是好的，因为除非这种虚假的你消失，否则真实的你就无法出现。除非你彻底洗去，重新变得干净，否则真实的就不会出现。



这个虚伪的你占据了王位。它必须被废黜。生活在孤独中，所有虚假的东西都会消失。社会给予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其实，所有给予的都是虚假，所有与你生俱来的都是真实的。你自己就有的，而不是别人的给予，才是真实的。但谎言必须消失。虚假是一项伟大的投入：你在它上面投入了这么多，你一直在照顾它。你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所以当它开始消散时，你会感到恐惧、害怕和颤抖。



你在对自己做什么？你正在摧毁你的整个生命，整个结构。



会有恐惧。但你必须经历这种恐惧，只有这样你才会变得无所畏惧。我不是说你会变得勇敢，不是。我是说你会无所畏惧。勇敢只是恐惧的一部分。无论你多么勇敢，恐惧都隐藏在背后。我说无所畏惧。你不会勇敢，没有恐惧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勇敢。勇敢和恐惧都变得无关紧要。它们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你的勇敢的人只不过是倒立在你头上的你——SHIRSHASAN倒立。



你的勇敢隐藏在你的内心，你的恐惧是表面上的；他的恐惧隐藏在内心，他的勇敢表现在表面。所以，当你独自一人时，你是非常勇敢的，当你想到某件事时，你非常勇敢，但当真正的情况来临时，你会感到恐惧。有人说，士兵们是最伟大的，在上前线之前，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害怕。








内心在颤抖，但他们会去。他们会把这种颤抖推到一边，进入无意识；内心的颤抖越多，就越会在周围制造出一种勇敢的外表。它们将制造一件盔甲。你看看那件盔甲——它看起来很勇敢，但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最深的恐惧时，他才会变得无所畏惧——那就是我执的消失，形象的消失，人格的消失。



这就是死亡，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你只知道死亡。只有当你作为虚假的实体死了，只有那时你才会知道死亡只是通往永生的一扇门。但这将是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你只是在死亡。你所珍视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你的个性，你的想法，所有你认为美好的东西。



一切都离你而去。你被剥光了衣服。所有的角色和长袍都被拿走了。



在这个过程中，恐惧会存在，但这种恐惧是基本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必须经历它。你应该理解它，但不要试图避免它，不要试图逃离它，因为每一次逃离都会让你再次回归，你会重新融入个性。



那些陷入深深沉默和孤独的人，他们总是问我，“会有恐惧，那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做，只是接受恐惧。如果颤抖来了，颤抖，为什么要阻止它？如果内心有恐惧，而你正在为此而颤抖，那就随它而颤抖。什么都不要做。让它发生吧。它会自己走的。如果你避开它——你可以避开它。你可以开念诵ram，ram，ram；你可以坚持一句咒语，这样你的思想就会转移。你会被安抚，恐惧不会存在——你已经把它推向了无意识。如果它出来——这很好，你将从中解脱出来——它正在离开你，当它离开你时，你会发抖。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从身体和思想到每一个细胞，一些一直施加压力能量正在离开。会有颤抖，颤抖；就像地震一样。整个灵魂都会被它扰乱，但顺其自然。什么都不要做。



这是我的建议。甚至不要念诵ram的名字。



不要试图对它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所能做的将再次成为压制。只要允许它存在，让它存在，它就会离开你——当它离开时，你将完全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风暴已经消失，你现在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归中道。



一旦你知道了顺其自然的艺术，你就会知道这是一把打开所有的内在的门的万能钥匙。不管是什么情况，顺其自然，不要回避。



如果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完全独处，完全沉默，不与任何事情抗争，让一切顺其自然，不管是什么，三个月内，旧的东西就会消失，新的东西就会出现。但秘密是让它变得可怕、痛苦、危险、死亡。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做某事，你会觉得自己会发疯，而你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做某事。你可能知道什么都做不了，但你不会控制自己，你会开始做一些事情。



这就好像你在深夜穿过一条黑暗的街道，午夜，你感到恐惧，因为周围没有人，夜晚黑暗，街道未知——所以你开始吹口哨。吹口哨能做什么？你知道它什么都做不了。然后你开始唱歌。你知道唱歌什么都做不了，黑暗无法驱散，你将独自一人，但它仍然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如果你开始吹口哨，只要吹口哨，你就会获得信心，忘记黑暗。



你的大脑开始吹口哨，你开始感觉良好。



什么都没发生。街道是一样的，黑暗也是一样的，危险（如果有的话）就在那里，但现在你感觉受到了更多的保护。一切都一样，但现在你正在做一些事情。你可以开始念一个名字，一个咒语，ram，ram，这将是一种口哨声。它会给你力量。但这种力量是危险的，这种力量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力量将是你以前的我执。你又复活了。



做一个观照者，允许任何事情发生。恐惧必须面对才能超越它。痛苦必须面对才能跨越它。遭遇越真实，面对面越多，越能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觉悟就会越早发生。









这需要时间，只是因为你的真实性并不强烈。因此，你可能需要三天、三个月或三世——这取决于强度。真的，三分钟也可以，三秒也可以。但是，你将不得不经历一个巨大的地狱，其强度之大，你可能无法忍受。如果一个人能够面对隐藏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它就会过去，当它消失时，你就不一样了。



因为所有离开你的东西曾经都是你的一部分，而现在它不再是了。



所以不要问该做什么。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观照、不做、毫不费力地面对任何事情，甚至不付出任何努力，只是允许它。。。



保持被动，让它过去。它总是过去的。不要做些什么去干预。



谁会干预呢？谁害怕？疾病也会干预。应该被抛在后面的我执也会干预。



我告诉过你，我执是社会的一部分。你离开了社会，但你不想离开社会赋予你的部分。它植根于社会；它离不开社会。所以，要么你不得不离开它，要么你必须创造一个它可以存在的新社会。



所以你可以创造一个另类的社会。这是思想最伟大的把戏之一。一直都是这样。你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社会。你可以创建一个道场。



20个认为自己想独自生活的人可以创建一个修道院——然后修道院就变成了一个另类社会。所以他们离开了社会，但他们创造了另一个社会，所以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改变。它们保持不变。相反，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化我执，因为现在他们是被选中的少数人，被选中的人。



他们离开了这个尘世，但他们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同样的关系模式再次发生。然后是首领，然后是弟子，然后是大师，所有的等级制度和一切都以微型的形式再次出现了。



然后有好的门徒，也有坏的门徒，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所以是一样的。在一个小团体中，整个社会都在那里。



这样不好。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西方发生。许多年轻人离开社会是因为他们觉得社会腐朽、堕落、垂死，他们觉得社会如此腐朽，无法改变。这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年轻人总是认为这个社会已经腐朽，但他们认为它可以改变、改造，所以需要一场革命。而只有在一个社会或文明的最后阶段，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开始认为什么都做不了，革命是无稽之谈，社会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复兴它，你无法改变它。所以你就退出了它。



你什么都做不了，房子着火了，所以你只能逃离它。这就是西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嬉皮士、披头士、雅皮士和其他人，都退出了社会。



但他们正在创造另一个社会，一个另类社会。嬉皮士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另类社会。



在普通社会中，如果你留着长发，别人会看着你，好像你误入歧途了。出了问题。在嬉皮士社会，如果你留短发，那你就错了！



你都是不对劲。有什么区别？



在普通社会中，如果你过着肮脏的生活，你就错了——你是不礼貌的、没有教养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可接受的。



但在一个嬉皮士社会，如果你生活得很干净，那么你就有问题了。然后你仍然执着于清洁仅次于上帝的旧思想，而上帝早就死了，现在第二件事，清洁，也死了。没有上帝，它就不可能存在。



同样的谴责和赞赏也在那里。你可以用相反的规则创造一个另类的社会，但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我执可以再次得到满足。它已经被移植了。新的土壤已经形成。



孤独意味着不创造一个另类的社会。只要离开社会，那么社会给予你的一切都会离开你。它只能存在于一个环境中，在社会环境中，它不能存在于它之外。你将不得不放弃它。这将是痛苦的，因为你已经适应了它，一切都是如此安排。它已经成为一种舒适的调整，在那里一切都很方便。当你独自改变和移动时，你会离开所有的舒适、便利和社会所能给予的一切——当社会给予你一些东西时，它也会从你身上夺走一些东西：你的自由，你的灵魂。所以这是一种交换——当你试图让你的灵魂保持纯洁时，你必须停止内在对话。这将是痛苦的，但如果你能度过它，最高的幸福就在眼前。社会没有孤独那么痛苦；社会正在安定；社会是方便、舒适的。









但它能给你一种睡眠。如果你搬出去，一定会有不便。



所有类型的不便都会存在。必须忍受这些不便，要明白它们是孤独的一部分，是重获自我的一部分。



这是TAPAS，这是苦修，你将从中走出来，拥有新的荣耀和尊严，新的纯洁和天真。



第二个问题：问题2昨晚你说完全孤独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终极现实。另一天你解释说个人是假的，人是存在的有机整体中的一个波浪。孤独与整体之间的调和如何可能？



没有必要和解。孤独就是完整。但孤独并不意味着个性。你是一个个体，是因为社会。当你完全孤独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了。



个人是指一个社会的一部分，一个社会单位。当你在人群中时，你就是一个人；当你离开人群时，不仅是人群被落下，个人也被落下。这种个性赋予了你。



个人和社会是一种现象的两极。你不是一个人；个人必须存在于一种社会模式中。正如我所说，你独自一人时你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圣人也不罪人，不美丽也不丑陋，不聪明也不愚蠢。



二元性都坍塌了。二分法消失了。



个体存在于社会中；个人是社会的单位。独自一人，你不是一个个体，所以不要认为独自一人会成为一个个体。不，你不会是一个个体。如果没有社会，你怎么能成为一个个体？你会在那里，那种孤独就是完整。我执会平息，正是我执给了你个性的感觉。



孤独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个体，孤独意味着现在社会和个体的二分法已经不复存在。这会给你完整性。你现在不是任何事情的一部分。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



这很难表达，因为在语言中它显得很荒谬。你无法想象如果你独自一人你将如何不成为一个个体，因为如果你思考并想象自己在山顶上，独自坐在喜马拉雅洞穴的某个地方，你会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体——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孤独意味着社会赋予的所有思想、所有想法和所有个性都被抛下。



你将成为一个空间，一个空虚，没有人。坐在喜马拉雅山的洞穴里，不会有人坐着，只有一个空间。



佛祖在树下打坐。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一些年轻人来到了森林。他们带了很多酒和一个年轻的妓女。但他们喝了太多酒，喝得酩酊大醉，妓女逃走了。当他们意识到女孩已经离开他们时，他们开始寻找她。她去哪儿了？



在寻找中，他们找到了坐在树下冥想的佛陀。于是他们问他说：“你一定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裸体女孩从这里经过，因为这是唯一的路，而且是满月之夜。所以你一定看到了一个漂亮的裸体年轻女孩从这里走过。你看到她了吗？”佛睁开眼睛说：“有人经过，但我不能说经过的是女人还是男人。我不能说经过的人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我不能说经过的人是穿衣服还是裸体。



确实有人经过了——我听到了脚步声”。。他们惊奇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佛陀说：“我以前是不会相信的。当我还是社会的一部分时，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离开了社会，我也离开了社会的所有概念。现在只有大自然在我身边发生。所以我听到有人走过的声音；只有一个声音进入了我的内心空间，仅此而已。有人过去了。”。你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内在空间。你不是一个个体，因为你不是思想。



推荐放下思想的孤独，一切都会随着思想的平息而平息。



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会有一刻到来——那就是真正的知晓开启的时刻。










当你完全忘记自己的时候，你以前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所有的旧叶子都掉了下来。现在是这个时刻，现在会有一段时间的间隔。这个间歇期将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旧的已经离开，新的还没有到来。当老叶子从树上掉下来时，这棵树会裸体几天，只等新的叶子出现。新的叶子来了，它们在路上，旧的已经留下了一席之地。现在这个地方是空的，新的东西正在向这个空间流动，它们迟早会出现。但你必须等待。当独自冥想时，社会会坍塌，思想会平息，我执会平息，会有间隔。你也必须通过这个间隔。现在，这棵树正在等待新叶子的到来，但人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棵树能做什么？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更快，他们只能自行其是。



旧的东西都掉了，这很好，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就在那里。新事物出现的空间就在那里。现在将没有障碍。



因此，内在深处有一个秋天。树叶会掉下来。这将是痛苦的。你和那些老叶子生活在一起太久了，你会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一些东西。



然后会有一个等待的冬天，一个内心的冬天，当你裸体的时候——没有树叶，一棵裸体的树顶着天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现在一切都停止了。现在没有鸟来在你的树枝上唱歌；现在没有人来坐在你下面，在你的阴影下等待，放松。现在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死了，也不知道新的生活是否会发生在你身上。这就是间隔。



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称之为灵魂的黑夜——在日出之前。所有的人造灯都被关掉了。夜晚变得很黑。离日出最近的时刻将是最黑暗的时刻。



所以，当没有树叶，没有鸟儿歌唱，没有人来等你放松的时候，内在的灵魂就有了一个冬天。你觉得死了。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动作都消失了。这必须过去——因为那时会有春天，新的叶子会到来，新的生命，新的花朵。一个全新的维度将出现在你里面。



但记住秋天，记住冬天——只有这样春天才有可能。秋天也是春天的一部分——如果你能理解的话——它为春天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所以秋天并不反对春天，它只是春天的开始。间隔也是必要的，因为在间隔中你已经做好了准备。旧的人走了。你现在没有被它折磨，也没有被它拖累。



就像你怀孕了，但怀孕在等待，新的孩子正在成长。在它出现并在世界上显现之前，它必须隐藏在潜意识深处，因为每一颗种子都必须深入黑暗，隐藏在黑暗之下。只有这样，生命才会降临到它身上。如果你把种子放在阳光下，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它需要深深的黑暗，一个子宫。所以，当你怀孕的时候，冬天就会到来：所有的运动都停止了，你只需要有意识地、理解地、慈爱地、希望地、祈祷地、等待地承担起负担。



然后就会有春天。一直都是这样。人也是一棵树。



记住，孤独就是完整，它们并不矛盾。我执只是部分，是碎片，我执不可能是完全的，我执是反对整体的。在孤独中，我执消失了。



你与整体融为一体，边界消失了。当你真正孤独的时候，你就是宇宙，你就是梵。



第三个问题：问题3昨晚讲的第一项技术中说，忍受孤独是为了尽量减少关系。但在以前的场合，你说过应该通过无限扩张来最大限度地扩大关系。






两者都可以。要么把自己扩展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什么与你无关，那么你就会消失；或者完全孤独，没有任何东西与你有关，那么你也会消失。



你处于中间，有些东西是相关的，有些东西不是相关的，有人是朋友有人是敌人，有人属于你有人不属于你，有选择。你在中间。移动到任意一个极端。与每一个人，与所有存在的事物建立关系，你就会消失。这是一个巨大化的现象，与一切有关，你就不可能存在，你会被淹没。你的我执是如此狭隘，它只能存在于少数关系中——在这些关系中，它也反对某些东西，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你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很友好，你就会消失。如果你想作为一个我执存在，你可以很友好；但你也必须对某人怀有敌意。你必须爱一些人，也必须恨一些人。那么你就可以存在于这两种矛盾之间——我执可以存在。如果爱一切，你就会消失，如果恨一切，你也会消失。它们看起来很矛盾。事实并非如此。技巧是一样的。无论你爱一切还是恨一切，技巧都是一样的。对一切事物的仇恨在东方被称为VAIRAGYA，即弃绝。这是对一切的憎恨，完全收回你的爱，觉得一切都没用，什么都不值得。如果你能如此彻底地憎恨，你就会变得彻底——那么你就不可能存在。只有当爱和恨这两个矛盾存在时，你才能存在。



在这两者之间你保持平衡。这就像一个人在绳子上行走。他必须在左右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他完全向左移动，他就会摔倒；如果他完全向右移动，他就会摔倒。因此，你是向右移动还是向左移动都没有区别。选择哪边你都会从绳子上掉下来。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站在绳子上的人，你必须保持平衡，有时向左，有时向右。实际上，平衡是一门科学。每当你向左倾斜时，你就必须立即向右倾斜，因为向左倾斜会产生摔倒的可能性。



为了平衡它，你必须向右倾斜，当你向右倾斜时，你可能会摔倒。所以你必须向左倾斜。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爱和恨之间，在朋友和敌人之间，在这个和那个之间，喜欢和不喜欢，吸引和排斥之间徘徊。你在绳子上不停地移动。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的生命将完全是一场误会。



我一直在研究很多很多人，这是所有人的基本问题之一。



他们爱，然后又恨，当他们也爱的时候，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恨。



这就是他们的平衡——这种平衡给了你我执，你的个性。如果你真的想摆脱我执，那就选择极端。向左移动，爱，不要向右平衡——你会从绳子上掉下来。



或者向右移动，恨，完全的恨，不要向左移动。你也会从绳子上掉下来。



马哈维亚Mahavir说要脱离一切——这就是恨。奎师那说爱。这就是为什么耆那教徒永远无法理解奎师那的信息。不可能的，印度教徒也不能理解Mahavir。他们甚至没有在经文中提到他的名字。只字未提。他们甚至没有记载，因为马哈维亚说，厌倦并脱离一切。奎师那说爱，爱如此之深，以至于恨完全从脑海中消失。两者都一样。你觉得它们很矛盾。事实并非如此。



你要么向左倾斜，要么向右倾斜——这没有什么区别，你会掉下来，你不会在绳子上。这是肯定的。这根绳子是我执或世界，SANSAR，你在平衡自己。很多人爱我，但我知道，他们迟早会平衡向憎恨。当他们讨厌的时候，他们会感到烦恼。他们不应该被打扰，因为这就是他们在绳索上的方式。但恨不能长久。他们必须再次保持平衡。



早上你爱，晚上你恨，早上你又爱。除非你准备好离开我执，否则平衡将继续。它可以无限地继续——无限地继续。绳子是无穷无尽的。但一旦你厌倦了整个游戏，一旦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每次都要用仇恨和爱来平衡，每次都要一次又一次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是无稽之谈——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无论是爱还是恨，然后从绳子上掉下来。



一旦你从绳子上掉下来，你就会获得开悟。平衡是SANSAR，世界。



第四个问题：问题4男人天生渴望进入女人。请解释男人对性行为的欲望，是否象征着他对这种回归的内在渴望。



对，它是它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切都希望回归本源。这是规律之一。无论中间发生什么都无关紧要，每一个圆圈都会到达终点或起点——到达最初的源头。







人是从子宫里生出来的。每当他陷入困境或抑郁时，每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责任，太多的负担，事情变得沉重时，他都想回到子宫里。因此，这种吸引，欲望，进入女人。你不能进入，你不能再次成为一个孩子，所以性行为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进入变得具有象征意义。你又在子宫里了。这就是为什么性是如此的放松，如此的舒缓。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你的思想也没有负担。至少此刻你欣喜若狂。这是一种宣泄：你被清除了很多污垢。



所以性变成了一种释放，一种放松。女人变成了子宫。这是吸引力的一部分，是欲望的一部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为舒适而创造的一切都是子宫般的。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在体温下，安静，你可以轻松放松。



它就像子宫一样。如果子宫的所有品质都在那里，在你的卧室里，你会睡得很深。即使墙上的钟也能帮助你。它在滴答作响，滴答作响。这就像母亲的心在为子宫里的孩子滴答作响。



他继续听。滴答的节奏很有帮助；床垫，枕头，我们用的所有东西都像子宫一样。现在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迟早会制造出完全一样的子宫状睡眠室，因为它们会给你尽可能深的睡眠。



涅盘的终极概念也是子宫般的。在子宫里，孩子是如此的自由，没有任何责任。他从不了解任何欲望。在欲望出现之前，它已经实现了。这就是印度教徒所说的KALPAVRIKSHA。天堂里有树，你坐在树下，当你的愿望出现时，它会立即实现。



欲望、需求和供给之间没有差距，没有时间差距。没有时间间隔。



当欲望存在时，它就实现了。



这是在子宫里发生的，它是KALPAVRIKSHA，实现愿望的树。一个孩子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饿了——在饥饿之前，饥饿已经得到了满足。孩子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口渴了——在口渴之前，口渴就得到了满足。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任何冲突，任何紧张；他被周围的宇宙默默地服务着。



心理学家说，这就是为什么子宫里的孩子不能有意识的原因。因为对于意识来说，需要冲突，需要斗争。只有当有需求，然后有时间间隔，然后有供应时，意识才会增长。这个时间间隔让你有意识。如果没有时间间隔，如果你需要的东西立即得到满足，你就会睡着。



因此，孩子连续睡了九个月——他一刻也不警觉。没有必要保持警觉。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痛苦，也没有紧张，所以警觉性是不可能的。



孩子睡着了，当他出生时，弗洛伊德说没有人能从中恢复过来，这是一种创伤。它仍然像你的伤口。我认为他是对的。



当孩子出生时，真是令人震惊！他被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了天堂。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以至于他睡着了。它是如此舒适，甚至一刻都不需要醒着。那是一片梦幻之地，现在他被强行赶了出去。孩子的无意识可能会挣扎着要留在子宫里。很难说是不是这样，孩子的无意识挣扎着要留在子宫里。他在出来时制造了种种困难。因此产生了痛苦和斗争。



他被赶了出去，被开除了。从子宫里出来的第一刻注定是孩子再次遭受的最大痛苦。即使死亡也不会是如此痛苦。因为在他独自一人的第一刻，他将不得不呼吸——而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了所有的刁难。现在他将不得不面对，他将承担责任，他将不得不承担自己的负担。他被母亲赶了出去。当他饿的时候，他将不得不呼吸和哭泣。现在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当他饿的时候，他是否会得到满足，也不确定。这将取决于情况。他变得依赖别人了。现在，他必须为每一个需要而奋斗。但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一切安慰，所以这种震惊不会太大。这位母亲继续立即满足他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孩子开始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都必须追随他。只要一声哭，整个世界都要倒在他的脚下。这是一个非常利己主义的开始。所以每个孩子都很自负。然后其他冲击必然会随之而来，因为这只是第一次分娩，只是分娩的开始。那些深刻了解人类现象的人说，整个生命是一个连续的诞生。连续的出生。总有一天，母亲会给孩子断奶。



现在他不得不依赖食物。他必须咀嚼它。



责任感增强。现在食物必须被咀嚼、消化。牛奶是别的东西。孩子什么也没做，只是吮吸。他是个笨蛋。



每天的责任都会增加，他会被抛弃，远离母亲。



他被扔得越远，接触的世界就越多。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子宫从来没有敌意，它是如此友好，。世界并不友好：有竞争，每个人都对自己感兴趣，没有人对你感兴趣。世界不是你的母亲。



当一个孩子搬到学校时，他就进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充满了创伤、创伤和许多冲击。事情还在继续，当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最终的决裂就发生了。他渐渐长大了。这是与母亲的最后一次决裂；现在最后一个环节断了。但这个男人仍然会表现得好像他的妻子是他的母亲。而她不是。她在乎自己，而他也在乎自己。



两人都在乎自己。他们是自负的。每个丈夫都在努力让妻子表现得像他母亲。这就是斗争。她不能那样做——她有自己的利益。而母亲全身心地投入。



所以每个男人都对他的妻子感到沮丧，因为没有一个妻子可以成为母亲。这不是一个好妻子和坏妻子的问题——没有一个妻子能成为母亲。每个人都很沮丧。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不感到沮丧。不沮丧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欲望是如此的不可能。



但当丈夫走进女人，妻子时，他感觉很好。他又在子宫里了。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进入。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他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世界和一切。他又是个孩子了。看看一个深爱着妻子或爱人的男人，他的脸会看起来像个孩子。所有的紧张局势都过去了。因此，在恋爱中，妻子会称丈夫为“婴儿”，这不仅仅是巧合。



我只是在读一则轶事。当时是午夜，一所房子着火了。在最后一刻，一个女人被拉出了。她疯了，哭着说：“我的孩子还在里面。”然后突然孩子出现了——阳台上站着一个三百六十磅重的男人，他说：“别担心，我还活着，我会来的。”所有的人都在想这是怎么回事！



但他们深深地相爱了，只是躺在一起，而那个男人在那一刻还是个婴儿。



从各个方面来说，大脑都在寻求一种类似子宫的状态，但你们不能进入子宫，即使是在性行为中。你只是看起来是。



再次进入子宫的唯一可能性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或者更深层次的，是精神上的。如果你能与宇宙融为一体，你将再次进入子宫，这是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东西。



然后整个存在变成了一个母亲。所以对我来说，那些说上帝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的宗教更科学。那些称自己的上帝为“父亲”的人并不那么科学。因为父亲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只是偶然“父亲”并不总是存在的。“妈妈”这个词比“爸爸”悠久得多。甚至“叔叔”这个词也比“父亲”悠久。因为五千年前还没有婚姻——群体生活在一起。孩子认识他的母亲，但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部落中的所有男性成员都是叔叔。



“叔叔”是一个比“父亲”更古老的词所有的男性都是叔叔，因为无法确定父亲是谁。



父亲是晚来的。当一只雄性主宰了一只雌性，推开了所有其他雄性时，父亲就产生了。目前还不确定它是否会继续存在，因为家庭正在消散。它不是永恒的，只是制度性的。在未来“父亲”很可能会消失。



叔叔将将再次变得重要。母亲是最基本的；父亲是社会性的，可以抛弃。这取决于制度，取决于社会的思维方式。但母亲不能被抛弃。因此，那些认为上帝是母亲的宗教真的更靠谱——当你进入上帝——母亲，并与之融为一体时，你就进入了永恒的子宫。



现在不会有痛苦，也不会有痛苦。现在你永远不会被赶出去。






最后一个问题：问题5你说我们关注的是线，是本质，而不是珠子，事件，外在。你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关注的是珠子和事件，我们存在于事件中。



当我说我们关注的是线、本质、基础、真实时，我说的“我们”不是指你，你看起来的样子，不。但是你可以是怎样，是的。你是替身，你现在不是真的。只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只是一个可以轻易丢弃的形像。真正的你是只有当所有的面具都扔掉时才能知道的你。所以，当我说“我们”关注的是线索时，我把你包括在你的真中——不是作为我执，而是作为灵魂。你是两个：一个是你看起来的样子，另一个是事实。外表与事件有关，与珠子有关，肤浅。而内在的你自己，与事件无关：它根本与时间无关。它关乎永恒。我将给你讲一个关于佛的前世故事，那时他还不是一个佛；在那一生中，佛和任何人一样无知。他听说一个人变得开悟了。于是，他去向那个人行顶礼，想要得到达显。他向开悟的人行顶礼，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惊讶地看到开悟的人向他行顶礼。



他说：“你在做什么？我是愚痴的，无知的，一个罪人，而你是开悟的，这是我见过的最纯净的光。你为什么要向我行顶礼？我是来向你行顶礼。你为什么要向我行顶礼？”开悟的人笑着说：“我不是在向你行顶礼。我是在向本质行顶礼，向隐藏在你内在的灵魂行顶礼。它已经开悟了。”。



以后你可能会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记住。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在真实面前臣服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自己的宝藏你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宝藏，从我知道我宝藏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别人的宝藏。开悟者对佛说：“我一开悟，就知道了一切的本质。你可以继续自欺欺人，这取决于你，但我可以穿透，我可以看到你内心最纯净的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请记住我。”当佛陀下一世开悟时，他对他的弟子说：“当时我不明白那个觉醒的人在说什么。这是个谜。但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现在出现了。不管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当时也是。他一定是臣服了。”。所以，当我说‘我们’时，我把你包括在你的可能性中，而不是你的外在中。你的外在只是一场梦。但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这个梦就停止了。”。



你没有意识到真实的你。如果你意识到了，假面就会消失。



我知道。所以你们可以理解我的困难——在我看来你们是开悟的人。你已经是那样了。你只是在玩无知的游戏，只是想欺骗自己，但无论你做什么，对内在的现实都没有影响。它仍然是纯真的、纯净的、绝对纯净的。你在这里。如果我观察你的表面，你必须学会很多东西。但如果我观察你的内心，就没有必要教你任何东西，也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关注的是线，是本质，而不是珠子，事件，外在。”记住这一点。总有一天，当你变得开悟时，你会知道我说“我们”时的意思是什么，包括谁。可以肯定的是，我面前的这个外在的你不包括在内，不——但真实的你一直都在，当这帷幕被拉开，当这些云消失，太阳升起时，你将永远都在。我能看到云层后面的太阳。



你对云如此认同，以至于你都不敢相信我。如果我说你已经开悟了，你怎么能相信呢？你会说我一定是在欺骗你或是在耍花招。这是事实，但事实很难理解。你必须旅行很久才能回到自己，你必须旅行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你的回归就是目标，你一直在你想到达的地方。



结束






=======================================================


第71章：忘记范围


经文：

98. IN ANY POSITION GRADUALLY PERVADE AN AREA BETWEEN THE ARMPITS INTO GREAT PEACE.
98.以任何姿勢將兩腋之間的區域逐漸遍布著極大的祥和。

99. FEEL YOURSELF AS PERVADING ALL DIRECTIONS, FAR, NEAR.
99.感覺你自己遍布在所有的方向，遙遠，臨近。


生命外在就像一场旋风——一场持续不断的冲突、动荡和斗争。但它只是在表面上——就像在海洋表面上是波浪、令人抓狂的噪音和不断的挣扎一样。但这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深处也有一个中心——无声，寂静，没有冲突，没有斗争。在中心，生命是一股无声的流动，放松，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没有斗争，没有争斗，没有暴力。你可以认同表面和外在。然后焦虑和痛苦随之而来。这就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我们认同表面和那里正在进行的斗争。



表面一定会受到干扰，没有什么错。如果你能扎根于中心，表面上的干扰就会变得美丽——它会有自己的美。如果你能在内在保持沉默，那么所有外在的声音都会变得有音乐性。那么什么都没有错；它变成了一场嬉戏。但如果你不知道内在的核心，沉默的中心，如果你完全认同表面，你就会发疯。每个人都快疯了。



所有的宗教技巧，瑜伽、冥想、禅宗的技巧，基本上都是为了帮助你再次与中心接触；在内部移动；忘记外围；暂时离开外围，放松到你自己的存在中，如此之深，以至于外部完全消失，只剩下内部。



一旦你知道如何后退，如何脚踏实地，这并不难。它变得和任何事情一样容易。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只知道紧贴着表面，那是非常困难的。放松自己并不困难：不要执着于表面。



我听过一个苏菲的故事。有一次，一个苏菲派的伪君子正在旅行。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迷了路。天太黑了，他甚至看不清自己在哪里移动——然后他突然掉进了深渊。他吓坏了。他不知道黑暗中到底有什么，也不知道深渊有多深。于是他抓住一根树枝开始祈祷。夜晚很冷。他哭了，但没有人听，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回响。晚上太冷了，他的手都冻僵了，他知道自己迟早要离开树枝——很难再坚持下去了。他的手冻僵了——已经从树枝上滑下来了。死亡迫在眉睫。他随时都会倒下死去。



然后最后一刻来了。你可以理解他有多害怕。一刻一刻地死去，最后一刻到来了，他看到树枝从手中滑落。他的手冻僵了，没有办法抓住，所以他不得不摔倒。



但当他摔倒的那一刻，他高兴坏了——没有多高，他下面就是地面。



他整晚都在受苦。。。。



情况就是这样。你继续执着于表面，害怕如果你离开表面，你会迷失方向。其实，紧紧抓住表面你就迷失了。但在黑暗的深处，你看不到任何地面；除了表面，你什么也看不见。所有这些技巧都是为了让你变得勇敢、强壮、有冒险精神，这样你就可以停止坚持，陷入自我。那些看起来像深渊的东西，黑暗的，无底的，就是你存在的根基。一旦离开表面，即外围，您将处于中心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当你居中，你也可以移动到外围，但你会完全不同。你意识的质量将完全改变。



你可以移动到外围，但你再也不会是外围了——你将保持在中心。保持中心在外围是美丽的。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了；它将成为一部美丽的戏剧。那么就没有冲突；这是一场游戏。这样它就不会在你内心制造紧张，你周围也不会有痛苦和焦虑。任何时候，当它对你来说太多、太重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最初的来源——你可以有一个下降。然后你会精神焕发，恢复活力，你可以再次进入外围。一旦你知道了路。。。。路并不遥远。









你不会去任何其他地方，只会进入你自己，所以这并不遥远。



就在附近。唯一的障碍是你紧紧抓住，紧紧抓住外围，害怕如果你离开它，你会迷失方向。这种恐惧感觉就像你快要死了。向内在中心移动是一种死亡——死亡的意义是，你与外围的认同将消失，一种新的形象，一种对你存在的新感觉将出现。



所以，如果我们想简单地说一下什么是Tantra技巧，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对自己的一种深度放松，对自己的完全放松。



你总是很紧张，那就是紧紧抓住，紧紧抓住。你从不放松，从不处于放手的状态。你总是在做一些事情：那就是问题所在。你从来没有处于不做的状态，当事情发生时，而你只是什么都不做。呼吸进进出出，血液循环，身体充满活力和悸动，微风吹过，世界继续旋转——而你什么都没做。你不是一个做者。你只是放松了，事情正在发生。当事情发生时，你不是一个做者，你会完全放松。当你是一个做者，事情不是发生，而是被你操纵时，你就会感到紧张。



你在睡觉时会部分放松，但不是完全放松。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你也会继续操纵，即使在你的睡眠中，你也不会允许一切发生。看一个男人睡觉：你会发现他很紧张，他的整个身体都会紧张。



看着一个小孩在睡觉，他很放松。或者看一只动物，一只猫——一只猫总是很放松。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你也不放松；你很紧张，很挣扎，很躁动，很拧巴。你脸上有紧张的表情。在梦中，你可能在战斗，保护——做着和你醒着时一样的事情，在内心的戏剧中重复它们。你并不放松；你没有陷入深深的放手。这就是为什么睡眠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原因。心理学家说，如果同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很快就会有一天，没有人能够自然入睡。睡眠必须由化学物质产生，因为没有人能够自然入睡。日子不远了。你已经在走向它的路上了，因为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你也只是部分地睡着了，部分地放松了。



冥想是最深的睡眠。这是完全放松加上更多的东西；你完全放松了，但又很警觉。意识是存在的。有意识的完全睡眠就是冥想。完全警觉，事情正在发生，但你没有反抗，没有战斗，没有行动。做者不在。做者睡着了。只有一个目击者在那里，“不作为者的警觉性”在那里。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你了。如果你知道如何放松，那么没有什么能打扰你。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放松，那么一切都会打扰你。我说一切。但这一切并不是真正困扰你的事情，它们都只是借口。



你几乎总是准备被打扰。如果一件事没有打扰到你，那么其他事情就会打扰到你；你会被打扰的。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有被打扰的倾向。如果所有的原因都被撤回，那么你也会感到不安。你会找到一些原因，你会创造一些原因。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东西，你会从内部创造一些东西——一些想法——你会感到不安。你需要借口。一旦你知道如何放松，没有什么能打扰你。并不是说世界会改变，也不是说事情会有所不同。世界将是一样的。



但你没有这种倾向，你没有疯狂；你并没有经常准备好被打扰。然后，你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舒缓的——如果你放松的话，即使是交通噪音也会变得舒缓。就连市场也变得舒缓起来。这取决于你。这是一种内在品质。你越往中心走，质量就越高，你越往外围走，你就越会受到干扰。如果你太过不安，或者你很容易被打扰，这只表明一件事：你存在于外围——没有其他。这表明你已经在表面附近找到了住处。这是一个虚假的住所，因为你真正的家在你生命的中心。






现在我们将进入技巧。



在任何轻松的姿势下，將兩腋之間的區域逐漸遍布著極大的祥和。。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但它奇迹般地起作用——试试看。任何人都可以试试，没有危险。第一件事是处于一个轻松放松的姿势——以一个对你来说很容易放松的姿势。不要尝试特定的姿势或ASANA。佛以特殊的姿势坐着。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如果你练习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也会变得很容易，但一开始对你来说并不容易。没有必要练习：从现在对你来说很容易的任何姿势开始。不要纠结于姿势。你可以坐在安乐椅上放松一下。唯一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必须处于放松状态。



所以闭上眼睛，感受全身。从腿开始——感觉是否有紧张感。如果你觉得有些紧张，做一件事：让它变得更紧张。



如果你觉得右腿有些紧张，那就尽可能地紧张。把它带到一个顶峰——然后突然放松，这样你就可以感觉到放松是如何稳定下来的。然后全身都是，到处寻找紧张感。



无论你在哪里感到紧张，都要让它变得更紧张，因为当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放松。在一个中间状态下，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感觉不到。从一个极端转移到另一个极端很容易，非常容易，因为非常极端会造成转移到另一端的情况。



因此，如果你感觉到面部有些紧张，那么就尽可能地锻炼面部所有肌肉，制造紧张感，并将其达到顶峰。把它带到一个你觉得再也不可能的地步——然后突然放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用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所有的四肢都放松了。



要特别注意面部肌肉，因为它们承担了90%的张力，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只承担了10%。你所有的紧张都在脑海中，所以脸就成了储藏室。所以，尽量紧张你的脸，不要害羞。让它变得极度痛苦和焦虑，然后突然放松。做五分钟，这样你就能感觉到全身的每一个肢体都放松了。这对你来说是个简单的姿势。



你可以坐着做，也可以躺在床上做，或者无论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都很容易。在任何轻松的姿势下，逐渐渗透到腋下的一个区域，进入极大的平静。



第二件事：当你觉得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轻松的姿势时，不要对此大惊小怪。只要感觉身体放松了，然后忘记身体。因为实际上，记住身体是一种紧张。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要对此大惊小怪。放松它，忘记它。忘记就是放松。每当你记得太多的时候，这种记忆就会给身体带来紧张。



你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尝试。



把手放在你的脉搏上数数。然后闭上眼睛，注意你的脉搏五分钟，然后数数。现在脉搏会跳动得更快，因为五分钟的注意力会让它变得紧张。所以说真的，每当医生统计你的脉搏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数字——它总是比医生开始统计之前多。每当医生把手放在你手上时，你就会变得警惕起来。



如果医生是女医生，你会更加警惕，而且速度会更快。所以，每当女医生数你的脉搏时，就把它减十。这将是你的脉搏计数，否则每分钟会多十次以上的计数。






每当你把你的意识带到身体的任何部位，那个部位就会变得紧张。



当有人观察你时，你会变得紧张；整个身体变得紧张。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和有人走进房间时，是不一样的。



整个身体都在以更快的速度运动。你变得紧张了。所以，不要对放松大惊小怪，否则你会被它迷住的。五分钟的放松很容易忘记。你的遗忘会有所帮助，它会给身体带来更深的放松。



……將兩腋之間的區域逐漸遍布著極大的祥和。闭上眼睛，只需感觉两个腋之间的区域：心脏区域，胸部。首先，用你的全部注意力，全部意识，在两个腋下感受它。



忘记整个身体，只记得两个腋下的心脏，胸部的区域，感觉它充满了巨大的平静。身体放松的那一刻，你的内在就会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心变得宁静、放松、和谐。当你忘记了整个身体，把注意力集中在胸部，有意识地感觉到它充满了平静时，很多平静就会立即发生。



身体中有一些区域，特定的中心，在那里可以有意识地创造特定的感觉。两腋之间是心脏中心，而心脏中心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平静的源泉，无论何时。只要你是平和的，平和就会发自内心。心灵散发着平和。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每个种族，不分宗教、国家、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都有这种感觉：爱来自内心的深处。没有科学的解释。每当你想到爱，你就会想到心。其实，每当你恋爱的时候，你都很放松，因为你放松了，你就充满了某种平静。这种平静来自心。因此，和平和爱已经结合在一起。每当你爱时，你都是平和的；每当你不爱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不安。因为平和，心与爱联系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做两件事。



你可以寻找爱，有时你会感到平静。但这条路是危险的，因为你爱的另一个人变得比你更重要。别人就是别人，你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依赖。所以爱有时会给你平静，但并不总是。会有很多骚动，很多痛苦和焦虑的时刻，因为别人已经进入。每当别人进入时，必然会有一些干扰，因为你只能在表面上与别人见面。表面会受到干扰。只有当你们两个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坠入爱河时，你们才会有时放松，内心才会平静。



所以爱只能给你一时祥和，但并没有真正建立和扎根。永恒的祥和是不能通过它达到的，只有一瞥。在两次一瞥之间，会有冲突、暴力、仇恨和愤怒的深谷。



另一种方法是不是通过爱，而是直接找到祥和。如果你能直接找到祥和——这就是方法——你的生活将充满爱。但现在爱的质量会有所不同。它不会具有占有欲；它不会以一个人为中心。它不会依赖，也不会让任何人依赖你。



你的爱会变成一种慈爱，一种同情，一种深深的同理心。现在没有人，甚至是爱人，可以打扰你，因为你的祥和已经根深蒂固，你的爱就像你内在祥和的影子。



整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逆转。所以佛也是会爱的，但他的爱不是痛苦。如果你爱你，你就会受苦，如果你不爱，你就会痛苦。如果你不爱，你将遭受没有爱的痛苦；如果你爱，你会忍受爱的存在。



因为你在表面上，你所做的一切只能给你短暂的满足——然后是黑暗的谷底。











首先是在祥和中建立你自己，然后你是独立的，然后爱不是你的需要。这样，当你坠入爱河时，你就永远不会感到被禁锢；你永远不会觉得爱变成了一种依赖，一种奴役，一种束缚。那么爱将只是一种给予：你有太多的祥和，所以你想分享它。然后它将只是一个没有回报的给予；这将是无条件的。这是一个秘密，你付出的越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越多。你给予和分享的越多，它就越成为你自己的。你进入无限的宝库越深，你就越能继续给予每个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但是爱必须作为内在祥和的影子降临在你身上。通常情况恰恰相反：祥和就像爱的影子一样降临在你身上。爱必须以祥和的影子出现在你身上，那么爱就才美丽的。否则，爱也会制造丑陋，它会变成一种疾病，一种发烧。



……在腋之间的区域，弥漫进极大的祥和。



意识到两腋之间的区域，感觉它充满了极大的祥和。



只要在那里感受到祥和，你就会感到它充满了。它总是充满了，但你从来没有对此保持警觉。这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警觉，让你离家更近。当你感受到这种平静时，你就离表面更远了。并不是说那里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当你尝试这个实验时，当你充满平静时，你会感到距离遥远；噪音从街上传来，但现在距离很远，空间很大。它会发生，但不会带来干扰；相反，它会给你带来更深层次的宁静。这就是奇迹。孩子们会玩，有人会听广播，有人在吵架，整个世界都在转，但你觉得你和一切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因为你已经从外围撤退了。事情发生在外围，它们在你看来就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你没有参与。没有什么能扰乱你，所以你没有被卷入其中——你已经超越了。



这就是超越。



心自然就是祥和的源泉。你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你只是来到了一个永远存在的源头。这种想象会帮助你意识到内心充满了祥和——并不是想象会创造祥和。



这就是Tantra的态度和西方催眠的区别。催眠师认为你是通过想象创造的，但Tantra认为你不是通过想象创造，你只是在适应已经存在的东西。



因为你能通过想象创造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永久的：如果它不是现实，那么它就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你在创造幻觉。因此，与其处于平静的幻觉中，不如被打扰和真实，因为那不是一种成长，你只是被它陶醉了。你迟早会出来，因为现实迟早会打破这种幻觉。现实必须粉碎一切幻想；只有更大的现实才能打破。



一个更大的现实将粉碎处于边缘的现实，因此商羯罗Shankara和其他人说世界是幻觉。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是幻觉，但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个更高的现实，从这个高度来看，这个世界看起来很梦幻。它是如此遥远，距离是如此无限，以至于无法感觉到它是真实的。街上的噪音就像你在做梦一样——这不是真的。它什么都做不了。它只是发生和过去，你保持不变。当你不受现实的影响时，你怎么能感觉到它是真实的呢？只有当它深深地穿透你时，你才能感受到现实。沉浸得越深，你就越觉得它是真实的。









商羯罗说整个世界都是虚幻的。他一定已经到了一个距离如此之远的地步，以至于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梦。它来了，但没有现实，因为它无法穿透。沉浸是现实的比例。如果我向你扔石头，它就会击中你。这一击穿透了你，而这种穿透使石头变成了现实。如果我扔了一块石头，它碰到了你，但没有穿透你，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会听到落在你身上的石头的撞击声，但不会有任何干扰。你会觉得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MAYA，虚幻的。但你离外围太近了，如果我向你扔石头，你会受伤。不是身体——无论哪种情况，身体都会受伤。如果我向佛扔石头，佛的身体会受到伤害，就像你的身体会受伤一样，但佛不在外围，他植根于中心。距离太远了，他会听到石头的撞击声而不会受伤。生命将保持原状，不受阻碍。这个未被俘获的生物会感觉到石头，就好像它是扔在梦里的东西。这是虚幻的。所以佛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有实质的，一切都是“无实质的”，没有任何实质。世界是空虚的——这与商羯罗所说的世界是虚幻的是一样的。



试试这个。每当你能感觉到你的两腋间充满了平静，弥漫在你的心轮中心时，这个世界就会显得虚幻。



这是你进入冥想的标志——当世界感觉和看起来都是虚幻的。不要认为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没有必要去想——你会感觉到的。它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梦幻起来。它就在那里，一种梦幻般的存在，没有任何实质。它看起来很真实，就像屏幕上的一部电影。它甚至可以是三维的。它看起来像什么东西，但它是一个投影的东西。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投影的东西，也不是说它真的是不真实的。世界是真实的，但你创造了距离，距离越来越远。通过了解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你可以了解距离是否越来越远。这就是标准。这是一个冥想的标准。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不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世界变得不真实，你就变成了以存在为中心。现在，表面和你相距如此之远，以至于你可以把表面看作是客观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



你没有了认同感。



这项技巧非常简单，如果你尝试它，也不会花太多时间。使用这项技巧，有时甚至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只要第一次努力，你就会感受到它的美丽和奇迹。所以尝试一下吧。但如果你第一次努力就没有任何感觉，不要失望。等待



继续做下去。这很容易，你随时都可以继续做。只要晚上躺在床上，你就能做到；就在早上，当你觉得自己醒了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先做，然后起床。即使十分钟也足够了。在晚上入睡前十分钟，这样做吧。让世界变得不真实，你的睡眠会很深，你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睡过。如果这个世界在入睡前变得不真实，做梦的次数就会减少。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梦，那么梦就无法继续。如果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你会完全放松，因为这个世界的现实不会冲击你，不会冲击你。



我向失眠的人建议了这种技巧。它帮助很大。如果世界是虚幻的，那么紧张关系就会消失。如果你能从外围移走，你就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在睡眠到来之前，你已经深度睡眠了。然后在早上，它是美丽的，因为你是如此的新鲜，如此的年轻；你的全部能量都在振动。这是因为你正在从中心回到外围。



当你意识到现在睡眠已经不复存在时，不要睁开眼睛。先做这个实验十分钟，然后睁开眼睛。整晚之后，身体放松了，感觉新鲜而有活力。你已经放松了；所以不会花太多时间。







放松一下。把你的意识带到两腋之间的心：感受它充满了深深的祥和。保持十分钟的祥和，然后睁开眼睛。世界将看起来完全不同，因为祥和也将从你的眼睛里散发出来。



一整天你都会感觉不一样——不仅你会觉得不一样，而且你会觉得人们对你表现的也不一样。对所有人际关系你都有所贡献。如果你的贡献不在这里，人们会表现得不同，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一个不同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你充满祥和时，每个人对你的态度都会有所不同。他们会更爱，更善良，更少抗拒，更开放，更亲密。磁铁在那儿。祥和是磁铁。当你祥和的时候，人们会走近你；当你不安时，每个人都会被排斥。



这是一种物理现象，你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每当你祥和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想离你更近，因为这种祥和会散发出来，它会成为你周围的一种振动。祥和的圆圈在你周围移动，任何靠近你的人都想离你更近——就像你想在树荫下移动，在那里放松一样。



一个内在祥和的人，他的周围有影子。无论他走到哪里，每个人都希望离他更近、更开放、更信任他。一个内心混乱、冲突、痛苦、焦虑、紧张的人会排斥别人。



走近的人都会感到害怕。你很危险。靠近你是危险的。



你会付出你所拥有的一切，你会不断地付出。所以你可能想爱一个人，但如果你内心非常不安，即使是你的爱人也会被排斥，他也会想逃离你，因为你会耗尽他的能量，他不会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幸福。无论何时你离开他，你都会让他疲惫不堪，因为你没有；你没有赋予生命的源泉，你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能量。



所以，不仅你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其他人也会觉得你有问题。



如果你向中心靠拢一点，你的整个生命模式就会改变——整个前景和整个结果都会改变。如果你是祥和的，整个世界对你来说就会变得祥和。这只是一个反映。无论你是什么，都会被反映出来。每个人都成了一面镜子。



第二个技巧：感覺你自己遍布在所有的方向，遙遠，臨近



Tantra和瑜伽都认为你的狭隘是问题所在。因为你让自己变得如此狭窄，你总是感到被束缚。束缚不是来自其他任何地方：束缚来自你狭隘的思想。它越来越窄，你被限制得很紧。这种禁闭给你一种束缚的感觉。你有一个无限的灵魂和无限的存在，但那个无限的存在感觉被禁锢了。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感到处处受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死胡同。你不能超越它。任何地方都有边界。没有开阔的天空可以飞翔。但这个边界是由你创造的——这个边界是你自己创造的。你创建它是出于某些原因：为了安全，为了保护。您已经创建了一个边界。边界越窄，你就越有安全感。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边界，你不能监视它的全部，你就不能在任何地方都保持警惕。会变得脆弱。缩小边界，你可以看着它，你可以保持封闭，你不脆弱，你感到安全。安全，保护创造了边界。但你会感到一种束缚。





这就是思想矛盾的原因。你继续要求更多的安全，你继续要求更大的自由。两者不可能在一起。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须失去安全，保护——无论如何，安全只是虚幻的，它并不存在。因为死亡是会发生的——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死。你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只是表象，没有任何帮助。但由于害怕不安全感，你创造了边界，在你周围建造了高墙，然后开放的天空就关闭了。然后你就受苦了！然后你说，“开放的天空在哪里？”和“我想要自由，我想移动！”但你创造了这些界限。



因此，这是在你做这项技术之前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如果你的边界完好无损，你就无法做到。除非你停止创造边界，否则你将无法感觉到或做到这一点。



遍布四面八方，远近。没有边界，变得无限，与无限空间融为一体。。。。这在你看来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能感觉到？你是怎么做到的？首先，你必须停止做某些事情。



第一件事是，如果你过于关心安全和保障，那么就继续被束缚。其实，监狱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在那里伤害你。没有人能像囚犯一样安全、有人看守。你不能杀人，也不能谋杀囚犯。这很难。他比国王更谨慎。你可以谋杀总统或国王，这并不难。他们每天都在杀。但你不能杀死一个囚犯。他是如此的安全，以至于那些想要安全的人，真的，必须在监狱里，他们不能住在外面。在监狱外生活是危险的，充满了危险。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在我们周围建立了精神监狱，在我们周围建立了心理监狱，我们随身携带这些监狱，它们是便携式的。你不必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会和你一起行动。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监狱都与你同在。



你总是躲在墙后面。



只有偶尔，很少时候，你才会伸出手去触摸别人。但只有一只手——你永远不会走出监狱。因此，每当我们见面时，都只是在监狱外与人见面。我们伸出一只手，既害怕又害怕，随时准备把手伸出来。两边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有手在碰。



现在心理学家说，即使这样也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手有自己的盔甲。没有一只手是松懈的。不仅伊丽莎白女王有手套，你也有手套，这样就不会有人碰到你了。或者，即使有人触摸，也只有一只死了的手。你已经退缩了，害怕。因为对方制造恐惧。正如萨特Sartre所说，“别人就是敌人。”如果你全副武装，别人就会看起来像敌人。有了一个铁甲的人就不会有友谊。友谊不可能，爱情不可能，交流不可能。你很害怕。有人可能会让你占有，有人可能压倒你，有人会让你成为奴隶。。。由于害怕这一点，你在周围建造了一座监狱，一堵安全墙。谨慎地行动，谨慎地迈出每一步。生活变得乏味，生命变得无聊。如果你过于谨慎，生活就不可能是一场冒险。如果你过于保护自己，过于渴望安全，你就已经死了。



因此，请记住一条基本定律：生命是不安全的。你得准备好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只有这样你才会活着。



不安全就是自由。如果你准备好了不安全感，不断地不安全，你就会自由。自由是通往神圣之门。



害怕，你制造了一座监狱——你死了，越来越多的人死了。然后你问：“上帝在哪里？”然后你问，“生命在哪里？生命意味着什么？幸福在哪里？“生命在那里等着你，但你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迎接它。你不能有你自己的条件，生命有它自己的条件。基本条件是：保持不安全。









对此无能为力。你只能制造一种幻觉，在这种幻觉中你可以浪费你的生命。对此无能为力。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骗人的。如果你坠入爱河，你会害怕这个女人会离开你，或者这个男人会离开你。恐惧立刻进入。当你不恋爱的时候，你从不害怕。现在你恋爱了：生命已经进入，不安全感也随之进入。一个从不爱任何人的人永远不会害怕任何人会离开他。全世界都可以离开他，他并不害怕。你不能伤害他。他很安全。当你爱一个人的那一刻，不安全感已经进入，因为生命已经进入。随着生命的到来，死亡也随之而来。当你爱的那一刻，你就变得害怕：这个人可以死，这个人可以离开，这个人也可以爱别人！现在，为了确保安全，你必须做点什么——你必须结婚。因此，法律上的束缚使得这个人现在很难离开你。



现在社会会保护你，法律会保护你、警察、法官，所有人都会保护你。现在，如果这个人想离开，你可以把他拖上法庭，如果他想离婚，他必须被证明对你不利。即便如此，也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现在你已经在你周围创造了安全。但一旦你结婚，你就死了。这段关系并不活跃。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法律，而不是一种关系。



现在，它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不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法院不能保护生命；法律只能保护法律。现在婚姻已经死了。它可以定义。爱是无法定义的。婚姻是可以定义的，爱情是无法定义的。现在你已经进入了定义的世界。



但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了。当你想让它安全的时候，当你想把它封闭起来，让它不会发生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被囚禁在里面。然后你就会受苦。然后你会说，这个妻子已经成为你的束缚。



丈夫会说这个妻子成了他的束缚。然后你们会打架，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成了另一个人的牢笼。现在你战斗。现在爱情已经消失，只有冲突。这就是因为渴望安全而发生的事情。



这一切都发生过。记住这是一件基本的事情：生命是没有安全感的。



这就是爱的本质。所以，当有爱的时候，承受被爱的人可能离开你的恐惧，但不要创建安全性。



然后爱就会成长。被爱的人可能会死，你什么都做不了，但这不会扼杀爱，只有安全会。爱会越来越多。



其实，如果人是不朽的，我说爱是不可能的。如果人是不朽的，那么爱任何人都是困难的。坠入爱河是非常危险的。死亡就在那里，生命就像颤抖的树叶上的一滴露水。风随时会来，露水也会落下消失。生命只是一种摇摆。因为这种动摇，因为这种运动，死亡总是在那里。它赋予爱以强度。



爱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死亡。爱变得强烈是因为有死亡。认为如果你知道你心爱的人下一刻就要死了，所有的卑鄙都会过去，所有的冲突都会过去。这一刻将成为永恒。会有那么多的爱，以至于你的整个生命都会倾注其中。但如果你知道心爱的人会活着，就不必着急。你可以战斗，也可以把爱推迟到以后。如果生命是永恒的，如果身体是不朽的，你就不能爱。



印度教徒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他们说，在因陀罗统治的天堂里——因陀罗是天堂之王——没有爱。那里有美丽的女孩，比地球上更美丽，还有神。他们有性，但没有爱，因为他们是不朽的。









因此，在一个印度故事中记载，天上女孩的首领乌尔瓦希Urvashi请求因陀罗允许她到地球上几天来爱一个男人。



“胡说八道！”因陀罗说，“你可以爱这里！”！你在地球上找不到这么美丽的人。乌尔瓦希说：“他们很美丽，但他们是不朽的，所以没有魅力。”。他们其实是死的。“他们其实是死的，因为没有死亡可以让他们活着。他们将永远在那里。他们不能死，所以他们怎么能活着？这种活力是与死亡对抗的。一个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死亡一直在那里，在战斗。在死亡的背景下，生命才能存在。”。



因此，乌尔瓦希说：“允许我去地球上。我想爱一个人。”得到许可后，她来到地球上，爱上了一个年轻人Pururuwa普鲁鲁瓦。



但因陀罗有个条件。因陀罗提出了一个条件，她可以去地球，她可以爱一个人，但她必须告诉爱她的男人不要问她是谁。这对爱情来说很难，因为爱情是好奇的。爱想知道被爱的人的一切，一切。所有的未知都必须让人知道。整个谜团必须进入并穿透。因此，因陀罗狡猾地提出了一个乌尔瓦希不明白其狡猾之处的条件。所以她说：“好吧。我会告诉我的爱人不要对我好奇，不要问我是谁。如果他问，我会马上离开他，我会回来的。”她对普鲁鲁瓦说：“永远不要问我，我是谁，你问的那一刻我就必须离开地球。”但爱是好奇的。正因为如此，普鲁鲁瓦一定变得更加好奇了。他睡不着。他会继续看着乌尔瓦希。她是谁？这么美丽的女人，梦幻般的，看起来超凡脱俗。



也许她来自其他地方，某种未知的维度。他变得越来越好奇。但他也变得越来越害怕，因为她可能会离开。他变得如此害怕，以至于晚上睡觉时，他会手抓着她的纱丽，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要他能问，问题总是存在的。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他也可以问。乌尔瓦希说，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无法询问她的情况。所以他睡觉时手里抓着她的纱丽的一部分。



但有一天晚上，他无法控制自己，他想，现在她太爱他了，她不会离开的。于是他问了。乌尔瓦希不得不消失了——她的纱丽只剩下一块碎片在普鲁鲁瓦的手里。据说他仍在寻找她。



天堂里不可能有爱，因为根本没有生命。生命存在于地球上，死亡也存在于此。只要你让任何事情变得安全，生命就会消失。保持不安全感，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不能对此做任何事。它很美！



想想看，如果你的身体是不朽的，那就太丑陋了。



你将开始寻找自杀的方法。如果这是不可能的法则，你会遭受到你无法想象的痛苦。永生是一件很长的事情。现在在西方，他们继续考虑安乐死，因为人们现在活得更长了。所以一个一百岁的人想要自杀的权利。事实上，必须给予权利。在生命非常短暂的时候，我们制定了不自杀的教条。在佛陀的年代，四五十岁已经算很长寿了。



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岁左右。就在几十年前，印度的平均寿命是23岁。现在瑞典的平均寿命是83岁。所以人们很容易活到一百五十岁。据说在苏俄，有一千五百人达到一百五十岁。现在，如果他们说他们有权自杀，因为现在太多了，我们将不得不给他们权利。他们不能否认这一点。自杀迟早会成为天赋人权之一。如果一个人想死，你不能否认——不是因为任何原因，只是因为现在生命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太久了。一个活到一百岁的人不想活下去。并不是说他很沮丧，也不是说没有食物。一切都在那里，但生命没有意义。



所以想想永生吧。生命将毫无意义。死亡带来了意义。








爱是有意义的，因为爱是会失去的。然后它跳动，振动，跳动。它可能会丢失！你不能确定！你不能为明天考虑它，因为它可能不在那里。你必须爱人和被爱，并认为明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然后爱变得强烈。



所以，首先，放弃你创造一个安全生活的努力。只要撤退，你周围的墙就会倒塌。你会第一次感觉到雨水直接向你袭来，风直接向你吹来，太阳直接向你升起。你将在开阔的天空下。它很美。如果它在你看来很可怕，那只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住在监狱里。你必须习惯这种新的自由。



这种自由会让你更有活力，更有流动性，更开放，更丰富，更容光焕发。但你越是光彩照人，你活力的顶峰就越高，你身边的死亡就越深。就在附近。你只能奋起反抗死亡，对抗死亡之谷。



生命的顶峰和死亡的低谷总是接近并成比例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要遵循尼采的格言。这是一条非常虔诚的格言。尼采说：“危险地生活。”并不是说你必须积极地寻求危险，也没有必要积极地寻找危险。只是不要制造保护。不要在你周围筑墙。



自然地生活，这将是危险的，足够危险了。没有必要寻求任何危险。



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技巧了。感觉自己无处不在，无论远近。那就很容易了。如果没有墙，你就会感觉自己无处不在。那么你就没有终点了。你只是从心里开始，却无处结束。你有一个中心，没有外围。范围不断地扩散。整个空间都被它包围着。恒星在其中移动。地球诞生并溶解。行星升起并落下。整个宇宙成为你的范围。在这浩瀚中，你的自我将在哪里？在这浩瀚中，你的痛苦将在哪里？在这浩瀚中，你卑鄙的心会在哪里？平庸的心灵，会在哪里？它不可能存在于如此广阔的地方，它只是消失了。它只能存在于一个狭窄的领域。只有当它是有壁的、封闭的、封装的时，它才能存在。



封装是个问题。危险地生活，并做好生活在不安全中的准备。



美妙之处在于，即使你决定不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你也会的！你无法改变它！



我听说过一位国王。他非常害怕死亡。。。。



国王更害怕。他们更害怕，因为他们剥削了这么多人；他们为难、欺压；他们在这么多人身上玩了很多政治游戏。



他们树敌甚多。



真正的国王没有朋友。他不可能拥有。因为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敌人，只是在等待机会杀死他，代替他。掌权者不可能有任何朋友。希特勒、斯大林、尼克松，他们不能有朋友。他们只是有敌人作为朋友在他们周围游行，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把他们从王位上推下来。只要有机会，他们什么都做。他们可能有时很友好，但他们的友好只是一种策略。他们的友善是一种策略。掌权者不可能有朋友。所以老子说：“如果你想要朋友，不要掌权。”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友好。如果你掌权，那么你就是你唯一的朋友，每个人都是你的敌人。











所以国王非常害怕。他非常害怕死亡，这一切都发生了。他被周围所有人都要杀了他的想法所困扰。他睡不着。



于是他问他的贤士和谋士该怎么办，他们告诉他建造一座只有一扇门的宫殿。在门口，他应该放七圈军人：第一圈看宫殿，第二圈看第一圈，第三圈看第二圈……



只有一扇门，谁也进不了，国王也就安全了。



国王建造的宫殿只有一扇门，七圈士兵互相监视。消息传开了，附近一个国家的另一位国王来看了。



他也很害怕。他收到消息说他的邻居建了一座安全到根本不可能刺杀的宫殿。他来拜访他的邻居，他们都非常欣赏只有一扇门和每一个安全的想法；没有危险。



当他们看着门的时候，一个坐在街角的乞丐开始大笑起来。于是，宫殿的主人国王问乞丐：“你为什么笑？”乞丐回答说：“我笑是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应该进去关上，把这扇门也封上。这门很危险，有人可以进去。”。门意味着有人可以进去。所以你要做一件事：进去让这扇门也关上。那么你会非常安全，因为死亡是无法进入的。但是国王说：“但如果我把这扇门也关上，我就会死了。”。乞丐说：“你已经死了百分之九十九了，你只有这扇门那么多的活力。这就是危险。离开这种活力。“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周围建造一座宫殿，在那里什么都不能进入，他可以保持平和。但你已经死了。祥和只发生在活着的人身上；祥和不是死的东西。活着，活得危险，活得接受，开放，这样一切都可以发生在你身上。让一切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上的越多，你就会越富有。



然后你可以练习这个技巧。这个技巧很简单，你甚至不需要练习。只要想一想，你就会弥漫到整个空间。



结束。




=======================================================



第72章：爱上一个开悟的人



第一个问题：问题1你说过爱只有在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佛祖的爱。



对于一个愚痴的人来说，爱总是仇恨的一部分，它总是伴随着仇恨。对于愚痴的头脑来说，恨和爱只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对于愚痴的头脑来说，爱从来都不是纯粹的。



这就是爱的痛苦——因为仇恨变成了毒药。你爱一个人，也恨同一个人。但你可能不会同时做这两件事，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当你爱一个人时，你忘记了仇恨的部分，它会在下面，进入无意识，然后在那里等待。然后，当你的爱累了，它就会进入无意识，仇恨的部分就会出现。然后你讨厌同一个人。



当你恨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也爱——现在爱已经深入潜意识。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就像白天黑夜一样。它继续绕着一个圆圈移动。它变成了一种痛苦。



但对于一个佛，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来说，二分法，二元论，消失了。



无论在哪里——不仅仅是在爱情方面——整个生命都是一体的。



那么就不存在二分法，相反的情况也不存在。



所以，把佛的爱称为“爱”是不好的，但我们没有其他术语。佛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爱”这个词。他用了“慈悲”这个词。



但这也不是很好。因为你的同情总是与你的残忍交织在一起，你的非暴力总是与你暴力交织在一起——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相反的结果。你存在于矛盾之间；因此产生了紧张、痛苦和焦虑。你不是一个；你总是分裂。你是一群人，被分成许多碎片，这些碎片彼此对立。你的存在是一种紧张；佛的存在是一种深度的放松。记住，张力存在于两个相对的两极之间，放松就在中间，两个相对两极不再相对。他们相互湮灭——这是一种超越。所以佛的爱和你所知道的爱基本上是不同的。



你的爱是一种拧巴；佛的爱是完全放松。它没有头部，所以它的质量完全改变了。许多事情都会在佛的爱中，而不是在普通的爱中。首先，不可能很热情。热情来自仇恨。这不是激情，而是同情心。天气不热，很凉爽。对我们来说，冷静的爱意味着出了问题。佛的爱是凉的，没有热。它不像太阳，它就像月亮。它不会在你身上创造激情，它会创造一种深深的凉爽。



其次，佛的爱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你的爱是一种关系。



佛的爱是他的存在状态。



其实，他不爱你，他就是爱。必须清楚地理解这种区别。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的爱是一种行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你以某种方式行事，你创造了一种关系，一座桥梁。佛的爱只是他的存在，他就是这样。他不是爱你，他只是爱。他就像花园里的一朵花——你路过，香味就扑面而来。这并不是说花针对你散发香味——当没有人经过的时候，香味就在那里。如果没有人经过，香味仍然会在那里。











当你爱或爱你的人不跟你在一起了，爱就消失了，香味也不在了。因为这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存在。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把它带出来。当没有人在那里，佛独自坐在菩提树下时，他也是一个情人。他也是有爱的人，这看起来很荒谬。没有人可以被爱，但他仍然是一个有爱的人。有爱的人是他的状态。因为这是他的状态，所以从来都不是一种紧张。佛不会厌倦他的爱。你会厌倦的，因为这是你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如果爱太多，情侣们就会厌倦彼此。他们累了，他们需要休息、间歇来恢复。如果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24小时，他会受够的，因为你太在意了。



二十四小时的工作太多了。



佛不是在做什么，他不厌倦他的爱。爱就是他的存在，就好像他在呼吸。正如你永远不会厌倦呼吸，你也永远不会厌倦存在，所以他也不会厌倦他的爱。



然后第三件事随之而来：你会意识到你爱，佛根本不会意识到。因为意识需要相反的东西。佛是如此充满爱以至于他不会意识到。如果你问他，他会说：“我爱你。”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爱从他身上无声地流动着，已经成为一个内在的部分，以至于他无法意识到。你会意识到他爱你，如果你开放和接受，你会更加意识到他更爱你。这取决于你的能力，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但对他来说，这不是礼物。他没有给你任何东西——他是这样的，他碰巧是这样的。每当你意识到你的整体存在、开悟、解放时，二分法就会从你生命中丢失。那么就不存在二元性。然后生命变得和谐——没有什么是反对任何东西的。



因为这种和谐，才会有更多的祥和。没有任何干扰。干扰不是从外部产生的，它在你的里面。矛盾不断地制造混乱，尽管你可能会找不到借口。例如，观察你的爱人，或朋友，一个亲密的朋友，非常亲密的人。



和他一起生活，看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你遇见他时，你会非常高兴，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但是你能跳多少舞？你能有多高兴？



几分钟后，你情绪低落，兴高采烈的情绪消失了，几个小时后，你感到无聊，你想逃到其他地方。几天后，你将开始战斗。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来自内部，但你会在外部找到借口。你会说，现在这个男人不像他来的时候那么有爱了；现在这个人在打扰我，他让我生气。你总是会发现他在对你做什么，你永远不会意识到你的二分法，你的二元性，你内在的对立，正在做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听说一位非常著名、魅力四射的好莱坞女演员去摄影棚拍照。这张照片是前一天拍的。摄影师把照片给了她，但她很生气，很愤怒。她说：“你做了什么？



你以前拍过我的照片，那些都很好！”摄影师对这位女演员说：“是的，但你忘了我那会儿给你拍照的时候我比现在小十二岁。”。我小十二岁，你忘了。“我们从不审视内在发生的事情。如果照片对你来说不好，那就是摄影师出了问题。这并不是十二年过去了，你变老了——这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摄影师一点也不关心。但摄影师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说：“你忘了我当时比现在小十二岁。”。“佛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没有其他词来形容它。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词是‘爱’。但是，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那么质量就会完全改变。”。



注意一件事，深入思考。如果佛是你的爱人，你会满足吗？



你不会。因为你会觉得很冷，没有激情。你会觉得他爱你就像爱每个人一样——你没什么特别的。你会觉得他的爱不是礼物——他是这样的，这就是他爱的原因。








你会感觉到他的爱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你不会对此感到满足。



你不能满足于没有仇恨的爱。你也不能满足于伴随仇恨的爱。这就是问题所在。不管怎样，你都会不满足。如果爱和恨在一起，你会不满足，总是出问题，因为恨的部分会打扰你。如果爱没有恨，你会觉得它很冷。它发生在佛身上是如此自然，即使你不在那里，它也会发生——所以它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你的自我会感到不满足。我的感觉是，如果你有一个佛或一个非佛作为你的爱人，你会选择非佛。

..因为你能听懂他的语言。非佛至少和你一样。你会争斗，你会吵架，整个事情会一团糟，疯狂的一团糟，但你仍然会选择一个非佛。因为佛会很高，除非你站起来，否则你无法理解佛的爱。



与一个非佛，与一个愚痴的人在一起，你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可以保持原样。他不是一个挑战。事实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在恋人身上。当两个恋人相遇并坠入爱河时，他们都试图说服对方他们很高。他们把内心最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他们似乎在山顶上。但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你不能停留在这座山峰上。所以当你开始安定下来，你会回到地球。



所以情侣们总是对彼此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只是神圣的，当他们安定下来，当一切都变得平凡时，他们认为对方在欺骗。不，他没有骗人，他只是在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仅此而已。他没有欺骗任何人，他没有做任何有意识的事。他只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另一个也做了同样的事。但你不能长期这样表现自己，因为这会变得艰巨、困难、沉重。所以你下来了。



当两个恋人安定下来，当他们开始把彼此视为理所当然时，他们就会显得非常刻薄、非常平庸、非常普通——与以前相反。



那时他们是天使；现在他们似乎只是魔鬼的门徒。你跌倒了，你就回到了你的普通水平。



普通的爱不是一种邀请，但很少会爱上一个开悟的人。只有非常幸运的人才会爱上这样的人。这是罕见的。只有当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开悟的人来共同生活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只有这样，你才会爱上一个开悟的人。爱上一个开悟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开悟的人是一个邀请。他不能降到你的水平，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到达他的巅峰；你必须旅行，你必须改变。



所以，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佛，爱就变成了一种SADHANA。它变成了一种皈依，一个可能的最伟大的皈依。正因为如此，每当有佛、耶稣或老子时，他们周围的许多人都能在这一世中达到他们许多世都无法达到的顶峰。但秘密是他们是否能坠入爱河。这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可以想象的。你可能在佛陀的时代去过那里，你一定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佛陀可能经过你的村庄或城镇，你甚至可能没有听到他，你可能没有看到他。



因为即使是听到佛的声音、看到佛或走近他，也需要某种爱，需要某种探索。



当一个人爱上一个开悟的人时，这是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但这条路将是艰难的。爱上一个普通人很容易，没有挑战，但爱上一个开悟的人，挑战会很大，道路也会很艰难，因为你必须经历所有这些。这些事情会令人不安。他的爱将是冰冷的，他的爱将看起来像是为每个人，他的爱不会有仇恨的部分。













这是我的经验。很多人爱上了我，然后他们开始玩这个游戏——普通的游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开始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开始期待我的东西，普通的期待，他们的思想在二元性中运作。例如，如果你爱我，如果你能让我快乐，你就会感到快乐。这就是爱的感觉，它想让对方快乐。如果你能让我快乐，你就会感到快乐——但你不能让我快乐——我已经快乐了。



如果你爱上了我，你会感到沮丧，你会觉得非常失望，因为你不能让我快乐，你无法让我更快乐，没有什么了。如果你不能让我快乐，你会感到不快乐，所以你会试图让我不快乐！因为至少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将是一种满足。你会试图让我不开心——不知不觉中，你没有警觉，你没有意识到。



如果你意识到了，你就不会去做，但你会去尝试——你潜意识里的想法会让我不开心。如果你能让我不快乐，那么你可以肯定你也能让我快乐。但是，如果你不能让我不高兴，你就完全失望了。



然后你会觉得你和我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关系对你的意义。



平凡的爱是一种疾病，因为这种二元性一直存在。要理解一个开悟的人的爱是很困难的。理智上没有办法理解它。



你必须坠入爱河。然后你必须对自己的想法保持警惕，因为这种想法会继续令人不安。



佛开悟了，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在十二年后回来了。他深爱的妻子非常生气，非常愤怒。在这十二年里，她一直在等待——总有一天这个男人会回来的。她心里有很多报复，因为这个男人对她不公平，他不正经。


一天晚上他突然不见了。至少他本可以说些什么，那就正经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就消失了，留下了她和他们的小孩。她等了十二年，然后佛回来了。她非常愤怒，非常生气。



佛最亲近的弟子是阿难。阿难总是像影子一样跟在他后面。



佛祖进宫的时候，对阿难说：“请你不要跟我进来。”阿难问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平庸的头脑，所以没有开悟。他是在佛死后才开悟的。他说：“为什么？你还在考虑夫妻之事吗？你要去见你的妻子吗？你还在思考妻子和丈夫的问题吗？”他很震惊。一个佛，一个开明的人，怎么会说：“不要跟我进来。我要去见我的妻子？”佛说，“这不是重点。她看到我和某人一起来会更生气。她已经等了十二年了。让她对一个人生气吧。她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庭，非常有教养。所以她不会在你面前生气，她不会表达任何东西——她已经等十二年了，所以让她爆炸吧，不要和我一起来。”。我现在不是她的丈夫，但她仍然是妻子。我变了，但她没变。“佛陀一个人去了。她当然很生气，开始哭，哭，尖叫，说话。佛祖听了。她一遍又一遍地问：“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要离开？”？你为什么离开？不用告诉我。如果你爱我，告诉我这个。佛说：“如果我不爱你，我为什么要回来？”？“但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她还没有准备好听他说什么。







她坚持说：“你为什么不理我？你只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爱过我，然后一切都解决了。”佛祖说：“我确实爱你。我仍然爱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十二年后回来了。”但这种爱是不同的：她很生气，佛陀没有生气。如果他也因为她尖叫、哭泣和哭泣而生气，她本可以理解。如果他当时也很生气，打了她，她会理解的。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就是那个旧人。十二年的时光会完全消失，他们会再次相爱。没有问题。但他默默地站着，她很生气。只是她疯了，他笑了。这太过分了！这是什么类型的爱？她一定很难理解。



为了嘲弄佛陀，她对还不到十二岁的儿子说：“这是你的父亲，看看他，一个逃避现实的人。他逃跑的时候你才一天大。这是你父亲。”。



他是个乞丐，生了你。现在问一下遗产。把手伸到他面前，他就是你的父亲。问问他能给你什么。她在嘲弄佛祖，当然很生气。佛祖叫站在外面的阿难说：“阿难，来拿我的乞讨碗来。”。当乞讨的碗被送给佛时，他把它送给了他的儿子罗喉罗，并说：“这是我的遗产。”。我让你加入桑雅生。这是他的爱。但是耶输陀罗更生气了。她说：“你在做什么？”？如果你爱你的儿子，你就不会让他成为一个乞丐，一个桑雅生。佛祖说：“我爱他，所以让他当乞丐。”。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遗产，我正在给予他。我父亲不那么聪明，但我知道什么是值得付出的，我正在付出。”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两种不同的语言，从未在任何地方相遇。



他很有爱心。他一定爱他的妻子；这就是他回来的原因。他一定爱他的儿子；这就是他接纳他的原因。但没有一个父亲能理解这一点。



佛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他是一个老人，生病了——他跑出来说：，“你做了什么？你一心想摧毁我的整个家庭吗？你从房子里逃了出去，你是我唯一的儿子。现在我的希望寄托在罗喉罗身上，他是你唯一的儿子，你把他带进了桑雅生。所以我的香火被切断了。现在未来没有可能了。你在做什么？你是敌人吗？”佛说，“因为我爱我的儿子，我给了他值得付出的东西。你的王国、你的家庭和家庭树都不重要。这棵树是否继续生长，对世界没有什么影响。但罗喉罗加入桑雅生很重要。我也爱我的儿子。”两位父亲在交谈。

……佛陀的父亲再次恳求他：“你回来吧。我是你的父亲。我老了。我很生气。你让我失望了。但我仍然有一颗父亲的心，我会原谅你。来吧，我的门是敞开的。回来吧。扔下这个僧团，回来吧，我敞开的门。这个王国是你的，我在等待。我很老了，但我对你有着深深的爱，我可以原谅。”这就是爱。



而另一位父亲，乔达摩佛陀自己，让他的儿子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是爱。



但两种爱是如此的不同，用一个名字、一个词来称呼他们是不好的——但我们没有其他的名字。









第二个问题：问题2昨晚你说爱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它不安全，婚姻之所以是死的是因为它安全。但是，精神深处的爱不是真的变成了婚姻吗？



不它永远不会变成婚姻。爱越深，爱就越多，但从来都不是婚姻。我所说的婚姻是指一种外在的纽带，一种法律制裁，一种社会认可。我要说的是，爱永远不会成为婚姻，因为它永远都不安全。它仍然是爱。它变得越来越爱，越来越多，但越爱，就越没有安全。


但如果你爱，你根本不在乎安全。当你不爱的时候，你才会关心安全。当你爱的时候，这一刻足够了，以至于你不在乎下一刻，也不在乎未来。



你不关心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令人难以忍受。你不在乎。为什么会想到安全？它的到来是因为未来。其实，你不植根于当下。你不是活在当下。你不喜欢它。这不是一种幸福。现在不是幸福。然后你对未来抱有希望，然后你为未来做计划，然后你想为未来做好一切保障。



爱从不想制造任何安全感，它本身就是它的安全。这就是重点。它本身是如此的安全，以至于它从不考虑任何安全；未来会发生什么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未来将从现在中成长出来，如果现在如此鲜活，如此幸福，那么未来也将从中成长出来。为什么要担心呢？



当现在不是幸福，当它是痛苦时，你就会担心未来。



然后你想让它安全，安全。但请记住，没有人能保证任何东西的安全。



这不是事情的本质。未来仍将不安全。你只能做一件事：更深刻地活在当下。这就是你所能做的。如果有任何安全感通过它发生，那就是唯一的安全感。如果它没有发生，它就没有发生——什么都做不了。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是自杀式的。现在越痛苦，你就越想未来，越想让它变得安全。



你越是走向未来，现在就越悲惨。然后你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圈子是可以打破的，但打破它的唯一方法是深深地活在当下，让这一刻成为它深处的永恒。未来将从中诞生——它会走自己的路，你不必担心。



所以我说，爱从来没有想过安全，因为爱本身就是安全。爱从不害怕不安全感。如果它在那里，如果爱在那里，它就不怕不安全。生命是没有安全感的，但爱不怕没有安全感。相反，爱享受不安全感，因为它给生命增添了色彩，改变了季节和情绪。它给出了基调。它很美。不断变化的生命是美丽的，因为总有一些东西可以发现，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遇到。



其实，两个相爱的人不断地发现彼此。风景是无限的。一颗充满爱的心是无限的风景。你永远无法完成它。它没有尽头。它一直在继续。它就像空间本身一样宽敞。爱并不担心不安全感，爱可以享受它。它给人一种刺激。只有那些不能爱的人才害怕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没有植根于生命。不能爱的人在生命中总是安全的。他们浪费自己的生命只是为了让它安全——而它从来都不是安全的。



不可能。



安全是死亡的品质。生命是不安全的，爱不怕。爱不怕生命，没有安全感，因为它是如此接地气。如果你没有接地，感觉到旋风即将来临，你会感到害怕。但如果你被接地，你会欢迎旋风，它将成为一场冒险。如果你扎根了，经过的旋风将成为一个挑战。你会被它震撼到根本；每根纤维都会变得有活力。然后，当旋风消失时，你不会认为它很糟糕很不幸。你会说这是幸运的，一件幸事，因为所有的死亡都被旋风带走了。所有死去的都随之移动，所有活着的都变得更有活力。










旋风过后看看那些树。它们随着生命而振动，随着生命而跳动，容光焕发，生机勃勃；能量正在填充它们。因为旋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感受他们的根，感受他们的“根基”这是一个自我感觉的机会。



因此，一个植根于爱的人永远不会害怕任何事情。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美丽的，都是一种变化——不安全感。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美丽的。但它永远不会成为婚姻。



当我说它永远不会成为婚姻时，我并不是说有情人不应该结婚，而是说婚姻不应该成为爱情的替代品。它应该只是外衣，不应该是替代品。



它永远不会成为婚姻，因为情侣们从不认为彼此是理所当然的。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情侣们从不认为彼此是理所当然的。



一旦你开始认为对方是理所当然的，对方就变成了一件事。现在他不是一个人了。因此，婚姻将伴侣简化为事物。丈夫是一件事，妻子是一件事情——可预测，非常可预测。



我住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家庭，我认识了许多妻子和丈夫。他们根本不是人。它们是可预测的。如果丈夫断言一句话，甚至可以说妻子会说什么。妻子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如果妻子机械地说了什么，丈夫就会机械地回答。这是肯定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张留声机唱片，当出现问题时，当指针卡在一个点上，它继续重复。这是可以预测的。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丈夫和妻子被困在某个地方，他们成了留声机唱片。然后他们继续重复。这种重复会造成无聊。



我和一家人住在一起。丈夫对我说：“我害怕和妻子单独在一起。只有有别人在时，我们才幸福。我们甚至不能不带人去度假，因为有人给了我们新的东西。



否则我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它是如此的可预测，以至于毫无价值。我们已经知道了。”就好像你在读同一本书，一遍又一遍……而情人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不安全感。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美。你可以新鲜、年轻、有活力。但我们想让彼此成为一个物品，因为一个物品很容易被操纵。你不必害怕一个物品。”。



你知道它的行踪，它的行为。你可以事先计划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所说的婚姻是指两个人达到某种程度的安排。爱不是一种安排：它是一个瞬间的相遇，有活力。当然充满危险，但生命就是这样。婚姻是安全的，没有危险；爱是不安全的。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下一刻是未知的，仍然未知。



所以爱每时每刻都在进入未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上帝就是爱”的意思。上帝和爱一样的未知。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安全感地活着，沉浸在爱中，你就无法进入上帝，因为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大的未知感。所以爱让你为祈祷做好准备。如果你能爱一个不知名的人，并与他在一起，而不把他简化为一件可预测的物品，每时每刻都会有遭遇，你就做好了祈祷的准备。







祈祷只不过是爱——对整个存在的爱。你活在存在中，就像你活在爱人中一样：你不知道心情，不知道季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你继续揭示它——这是一段无尽的旅程。



第三个问题：问题3一个没有开悟的人能生活在完全不安全的环境中，而没有焦虑、沮丧和痛苦吗？



完全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在其中的能力是开悟的代名词。因此，一个没有开悟的人不能活在完全不安全中，一个不能活在完全不安全中的人也不能变得开悟。这不是两件事，它们只是说同一件事的两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到你变得开悟了才活在不安全中，不！因为那样你就永远不会开悟。



开始活在不安全中——这是通往开悟的道路。不要考虑完全的不安全感。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作为你自己，你不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全然的，但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开始。一开始会产生焦虑，一开始你会感到痛苦——但只是在一开始。如果你能度过开始，如果你能容忍开始，痛苦就会消失，焦虑就会消失。必须理解这种机制。当你感到不安全时，为什么你会感到焦虑？



这不是因为不安全，而是因为对安全的需求。



当你感到不安全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它不是因为不安全而产生的，它是因为让生命成为安全的需求而产生的。如果你开始过着不安全的生活，不要求安全感，当需求消失时，焦虑就会消失。



需求正在制造焦虑。



不安全是生命的本质。对于一个佛来说，这是一个不安全的世界；对于耶稣来说，也是不安全的。但他们并不焦虑，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接受现实。



这是我对成熟和不成熟的定义。一个我称之为不成熟的人是一个为了虚构和梦想而与现实抗争的人。这个人不成熟。成熟意味着接受现实，抛弃梦想，接受现实。佛是成熟的。他接受了。的确如此。例如，尽管有死亡，一个不成熟的人仍然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死，但他不会死。一个不成熟的人继续认为，当他死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东西，一些药物，这意味着他不会死。一个不成熟的人继续认为死亡不是规则。当然，很多人已经去世了，但每件事都有例外，他继续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每当有人死了，你都会感到同情，你会觉得，“可怜的人，他死了。”但你永远不会想到，他的死和你的死一样。



不，你忽略了。你就是不碰这么微妙的事。你继续认为某件事会救你——某个咒语，某个奇迹创造者大师。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会得救的。你活在故事中，孩子们的故事。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看待事实并接受生与死是一体的人。死亡不是终点，它是生命的巅峰。它不是发生在生活命的意外，而是生长在生命的内在深处的东西。它生长并达到顶峰。所以他接受了，然后就不用担心死亡了。他承认安全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创造一个外壳，你可以有银行余额，你可以捐很多钱让你在天堂里有一些安全感，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在内在深处，你知道没有什么是真正安全的。银行可以欺骗你，没有人知道牧师是不是骗子，最大的骗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写信。。。。



在印度，有一个伊斯兰的教派，其领袖会写信给神。只要你捐一大笔钱给他，他就会写信。这封信会和你一起放在你的坟墓里。它会和你放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出示信件了。



钱归他，信随你去。但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一个成熟的人接受现实，他接受现实。他不要求。



他不是一个需求者。他没有说，“应该是这样。”他看着事实说，“是的，确实如此。”接受现实会让你不可能痛苦——因为痛苦是在你要求的时候到来的。其实，痛苦不过是表明你正在违背现实。现实不能被你改变，你必须被现实改变。你必须接受。你将不得不臣服。



这就是臣服的意义：你将不得不臣服。现实不能臣服，现实就是这样。除非你臣服，否则你会受苦。痛苦是你制造的，因为你继续战斗。这就像一条河的水流正向大海流动，而你正试图向上游游去。你觉得河水对你不利。这条河并不反对你。它甚至没有听说过你。它根本不了解你。这条河正流向大海。河流的本性是流向大海，流向大海，然后坠入大海。你正试图向上游移动。



可能会有一些愚蠢的人坐在或站在岸边，继续激励你，“你做得很好。你不应该担心，因为河流迟早会屈服。你很伟大，继续做下去！那些伟大的人，他们赢了河流。”总有愚蠢的人继续给你鼓舞，给你更多的热情。



但没有亚历山大，没有拿破仑，没有伟人，没有人能够逆流而上。



水流迟早会占上风。但当你死了，你就无法享受活着时可能有的幸福；臣服的幸福，接受的幸福，与水流融为一体的幸福，没有冲突。



但岸上那些愚蠢的人会说：“你已经屈服了，你被打败了，你是个失败者。”不要听他们的，只享受臣服带来的内心自由。



不要听他们的。



当佛祖停止逆流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你是个逃避现实的人。你是个失败者。你已经接受了失败。”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感受内在的感受。感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和水流一起流动很好，这就是方法。这是你的道。不要听任何人的，只听你自己的心。成熟接受一切。



我听过一则轶事。一名穆斯林、一名基督徒和一名犹太人被问到一个问题。



问题是一样的。有人问这三个人：“如果潮水把海洋冲到陆地上，你被淹没在里面，你会怎么办？”
基督徒说：“我会在心里画上十字架的标志，祈祷上帝允许我进入天堂，打开大门。”

穆斯林说，“我将以真主的名义，说这是天命KISMAT，这是命运，然后淹死。”

犹太人说：“我会感谢上帝，接受他的意愿，学会在水下生活。”

这是必须的。一个人必须接受存在的意志，宇宙的意志，并学会如何在其中生活。这就是整个艺术。一个成熟的人接受这里的一切，不要求，不谈论任何天堂。基督徒在做，他在请求，他在说，“打开天堂的门。”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接受并被淹没的悲观主义者。穆斯林也是这么做的。犹太人接受了，相当欢迎，并说：“这是旨意，现在我必须学会如何在水下生活。这是上帝的意愿。”接受现实，学会如何带着顺从的心，带着臣服的自我生活在其中。



最后一个问题：问题4你昨天说过，生命伴随着死亡而存在。那么请解释一下什么是超越的需要。



这就是需要。这里就是需要。生命与死亡同在。。。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你就已经超越了。



你接受生命，你不接受死亡。是不是？你接受生命，但拒绝死亡，正因为如此，你总是陷入困境。你陷入困境是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当你接受生命时，死亡就在那里，但你拒绝死亡。当你拒绝死亡时，你也拒绝了生命，因为它们不是两个。所以你会陷入困境。要么接受整体，要么拒绝整体。



这就是超越。







超越有两种方式。要么同时接受生与死，要么同时拒绝生与死——那么你就超越了。这是两种方式，消极和积极。消极的说“拒绝两者”。积极的说“接受两者”，但重点是两者都应该存在，无论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当两者都存在时，它们相互否定，就像正负一样。它们相互否定，当它们不否定时，你已经超越了。你要么执着于生命，要么执着于死亡——不会同时——你永远不会两者兼而有之。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对生活如此沮丧，以至于开始考虑自杀。首先，他们依恋生活，然后生活让人沮丧——不是生活让人沮丧，是依恋让人沮丧，但他们认为生活令人沮丧——所以他们依恋死亡。现在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毁灭自己，如何自杀，如何死亡。但依恋是存在的。以前是生，现在是死。因此，一个执着于生命的人和一个执著于死亡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依恋是存在的，而依恋就是问题所在。两者都接受。



想想看。如果你同时接受生和死，会发生什么？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一片沉默，因为它们相互否定。



当你接受它们时，生和死都会消失——然后你就蜕变了，你就超越。或者两者都拒绝——这是一回事。



超越意味着超越二元性。依恋意味着保持在二元性中，依附于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当你同时接受或拒绝两者时，依恋感就会坍塌。



你的领带解开了。突然间，你飘进了存在的第三维度，在那里既不是生，也不是死。那就是涅盘，那就是解脱moksha——在这里，二元性已不再，只有一元、本然、是。除非你超越，否则你将永远处于痛苦之中。



你可以把你的依恋从这个变成那个，但你会很痛苦。依恋造成痛苦。拒绝也会带来痛苦。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取决于你。



你可以选择一条积极的道路，就像奎师那。他说：“接受。接受两者。”或者你可以选择一条像佛一样的道路，佛说：“拒绝两者。”但把两者结合起来，那么超越就会立即到来。即使你同时考虑两者，也会有超越。如果你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一个新的生命就会诞生。那个存在不属于二元性世界，那个存在属于一个未知的领域——涅盘的领域。



结束。




=======================================================

第73章：对蜕变的恐惧


经文：

100. THE APPRECIATION OF OBJECTS AND SUBJECTS IS THE SAME FOR AN ENLIGHTENED AS FOR AN UNENLIGHTENED PERSON. THE FORMER HAS ONE GREATNESS: HE REMAINS IN THE SUBJECTIVE MOOD, NOT LOST IN THINGS.
100.對於客體和主體的欣賞，成道者與非成道者都是相同的。前者有一卓越之處：他持續停留在主體心境裏，不會迷失在事物中。

101. BELIEVE OMNISCIENT, OMNIPOTENT, PERVADING.
101.信任那全知，全能，遍及一切。



很多人似乎对冥想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可能很深，因为很少有人通过冥想改变。如果这种兴趣真的很深，它就会自己变成一团火。它改变了你。只是通过强烈的兴趣，你开始变得与众不同。



一个新的存在中心出现了。这么多人似乎很感兴趣，但他们身上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的中心诞生，也没有新的结晶实现。它们保持不变。



这意味着他们在自欺欺人。欺骗是非常微妙的，但它一定会存在。如果你继续服药，接受治疗，而疾病仍然存在————那么你的药物，你的治疗，肯定是假的。也许在内心深处，你不想被改变。这种恐惧是非常真实的——对蜕变的恐惧。所以表面上你继续认为你很感兴趣，但内心深处你一直在欺骗。



对蜕变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场死亡，因为旧的将不得不消失，新的将产生。你将不再在那里，一些你完全未知的东西将从你身上诞生。



除非你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否则你对冥想的兴趣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那些准备死亡的人才会重生。新事物不能成为旧事物的延续。旧的必须停止。旧的人必须死掉。只有这样，新事物才会产生。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产物，新事物也不是与旧事物连续的——新事物是全新的。



只有当旧的人死掉时，它才会到来。新旧之间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会让你感到恐惧。你很害怕。你想被改造，但同时又想保持原状。这就是欺骗。你想成长，但你想保持你自己。那么成长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只能欺骗；然后你可以继续思考和幻想，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错过了基本点。



因此，全世界有很多人对冥想、莫克沙、涅盘非常感兴趣，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有那么多关于它的噪音，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了？



有时，头脑是如此狡猾，因为你不想被改变，头脑会产生一种肤浅的兴趣，这样你就可以对自己说：“你感兴趣，你在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而你仍然保持不变。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你就会认为你使用的技巧是错误的，你遵循的上师是错误的、圣经、原则、方法都是错误的。



你永远不会认为，即使使用错误的方法，如果真正的兴趣存在，蜕变也是可能的；即使使用错误的方法，你也会被改变。如果你真的对蜕变感兴趣，即使追随错误的导师，你也会变得不同。如果你的灵魂和心灵都在努力，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误导你。除了你自己的欺骗之外，没有什么是阻碍你进步的障碍。



当我说，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师傅、错误的方法、错误的原则，也会把你引向真实，我的意思是，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你强烈参与的时候，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方法只是一个手段，方法只是一种帮助，方法是次要的——你参与其中才是重要的。但你继续做一些事情——甚至不做，你继续谈论做。文字制造了一种幻觉：因为你想了太多，读了太多关于它的书，听了太多它的话，你开始觉得自己在做什么。所谓的宗教人士开发了许多欺骗手段。







我听说一个开车的人在路上看到学校的楼着火了。那个小村庄的小学校的老师叫穆拉·纳斯鲁丁。他坐在一棵树下。司机对他喊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学校的楼着火了！”穆拉·纳斯鲁丁说：“我知道。”

司机非常紧张。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穆拉·纳斯鲁丁说：“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祈祷下雨。我在做一些事情。”祈祷是一种避免冥想的技巧，所谓的宗教思想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类型的祈祷。祈祷也可以成为一种冥想——当它不仅仅是一种祈祷时，它是一种深深的努力和参与。祈祷也可以变成冥想，但通常祈祷只是一种逃避。为了避免冥想，人们继续祈祷。为了避免做任何事情，他们祈祷。祷告意味着上帝必须做些什么。别人必须做。祈祷意味着我们是被动的——必须对我们做些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冥想不是祈祷：冥想是你对自己做的事情。当你被改变时，整个宇宙都会对你有相应的表象，因为无论你是什么，宇宙都只是对你的回应。如果你是沉默的，整个宇宙会以成千上万的路劲反射你的沉默。它反映了你。你的沉默成倍增加。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整个宇宙都会反射你的幸福。如果你处于痛苦之中，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数学保持不变，定律保持不变：宇宙继续增加你的痛苦。祈祷是不行的。只有冥想才有帮助，因为冥想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对你说的第一件事是，要时刻保持警觉，不要自欺欺人。你可能在做一些事情，但仍然在欺骗自己。



我听说穆拉·纳斯鲁丁（Mulla Nasruddin）有一次跑进一家邮局，抓住邮政局长的衣领，摇了摇他说：“我疯了。我妻子不见了！”邮政局长感到抱歉，说：“真的，她不见了吗？”？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邮政部门，你必须去警察局报案。穆拉·纳斯鲁丁消极地摇摇头说：“我不会再被抓了。”。过去，我妻子也失踪了，当我向警察局报案时，他们找到了她。我不会再被抓了。如果你能接受这份报告，就接受它，否则我就走。“他想报告，让自己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做了任何可以做的事。但他不想向警察局报告，因为他害怕。”。



你继续做事情只是为了感觉良好，只是为了感觉自己在做一些事情。但实际上，你还没有准备好被改变。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被视为无用的活动——不仅无用，还有害，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精力和机会。Shiva的这些技术只适用于那些准备好做的人。你可以从哲学上思考它们——这毫无意义。



但如果你真的准备好了，那么事情就会开始发生在你身上。它们是活的方法，而不是死的学说。不需要你的智慧；只需要你的整个存在。任何方法都可以。如果你准备好给它一个机会，任何方法都会成功。你会成为一个新人。



方法就是手段，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任何方法都可以。它们只是帮助你跳下去的技巧，就像跳板一样。从任何跳板上你都可以跳到海里。跳板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是什么颜色，用什么木头做的都无关紧要。它们只是跳板，你可以从上面跳下去。所有这些方法都是跳板。无论你喜欢什么方法，都不要继续思考，去做吧！



当你开始做某事时，困难就会出现——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没有困难。思考很容易，因为你不是真正的旅行，但当你开始做某事时，困难就会出现。因此，如果你看到困难出现了，你会觉得自己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在你身上。然后旧的障碍会打破，旧的习惯会消失，会有改变，会有混乱。所有的创造力都来自混乱。只有当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混乱时，你才会被重新创造。所以这些方法会首先摧毁你，然后只会创造一个新的存在。








如果有困难，就感到幸运——这表明成长。没有一个成长是顺利的。。。精神的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不是它的本性。因为精神上的成长意味着向上成长，精神上的成长意味着走向未知，走向未知。困难将会存在。但请记住，每过一个难关，你都会被结晶。你变得更加坚定。你变得更加真实。你会第一次感觉到某种东西在你的内心深处，某种东西变得坚实。



你现在只是一个流动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没有什么稳定的。其实，你不能要求任何“我”——你没有。你是许多“我”只是在一股洪流中，一股河流般的洪流。你们是一群人，还不是一个人。但是冥想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个体。



“个人”这个词很美：它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现在你们是分裂的。不管怎样，你们只是许多碎片粘在一起，没有任何中心，家里没有任何主人，只有仆人。一时间，任何仆人都可以成为主人。



每一刻你都是不同的，因为你不在——除非你在，否则神圣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会发生在谁身上？你不在那里。人们来找我，他们说：“我们想见上帝。”我问他们：“谁会看到？你不在那里。”。



上帝总是在那里，但你不在。



你想见上帝，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想法。“下一刻他们不感兴趣；下一刻，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一切。需要坚持不懈、强烈的努力和渴望。然后任何方法都可以。”。



现在，我们应该代入方法。



第一种方法：對於客體和主體的欣賞，成道者與非成道者都是相同的。前者有一卓越之處：他持續停留在主體心境裏，不會迷失在事物中。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方法。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始；不需要其他先决条件。方法很简单：你周围都是人、事、现象——每时每刻都有东西在你身边。事情在那里，事件在那里，人在那里——但因为你不警觉，你就不在那里。一切都在那里，而你在沉睡。事物在你周围移动，人们在你周围运动，事件在你周围发生，但你不在那里，你睡着了。



因此，无论你周围发生什么，都会成为一个师傅，成为笼罩你的力量；你被它拖累了。你不仅被它影响，被它制约，你也被它拖累。



任何东西都能抓住你，你就会跟着它走。有人经过——你看，脸很漂亮——你被迷住了。裙子很漂亮，颜色很漂亮，材料也很漂亮——你太忘乎所以了。车开过去了，你被冲昏头脑了。



你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抓住你。你并不强大。其他一切都比你强大。任何事情都会改变你。你的心情，你的存在，你的思想，取决于其他事情。事物会影响你。



这段经文说，开悟的人和不开悟的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一个佛和你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世界里活动——这个世界是不变的。不同不在世界上，不同发生在佛陀身上：他以不同的方式行动。他在相同的物体之间移动，但移动的方式不同。



他是自己的主人。他的主体性仍然是超然的，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是秘密。



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外界的一切都无法制约他；没有什么能压倒他。他保持超然；他仍然是他自己。如果他想去某个地方，他会去的，但他仍然是主人。如果他想追求影子，他会追求，但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必须理解这种区别。我所说的“超然”并不是指一个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人——那么超然就没有意义了。一个超然的人是一个和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区别不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放弃世界的人改变的是情况，而不是他自己。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你会坚持改变情况。这是性格软弱的表现。








一个强大的人，警觉和清醒，会开始改变自己。。。而不是他所处的情况。因为事实上，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即使你能改变这种情况，也会有其他情况。每一刻情况都在变化，所以每一刻问题都会出现。



这就是宗教态度和非宗教态度的区别。非宗教的态度是改变情况，改变周围。它不相信你，它相信各种情况：当情况好的时候，你就会好起来。你取决于情况：如果情况不好，你就不会好起来。所以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对于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相信改变情况的人来说，你并不重要；其实，你根本不存在。只有情况存在，你只是反映情况的一面镜子。宗教态度说，作为你自己，你可能是一面镜子，但这不是你的命运——你可以成为任何的人，一个不依赖的人。成长有三个步骤。首先，情况是主人，你只是被它拖累了。你相信“你是”，但你不是。第二，“你是”，情况不会拖累你，情况不会影响你，因为你已经成为一种意志，你是一体的和结晶的。第三，你开始影响情况：只要你在那里，情况就会改变。



第一种状态是无知者的状态；第二种状态是一个不断意识到但还没有意识到的人——他必须保持警觉，他必须做一些事情来保持警觉。警觉性还没有变得自然，所以他不得不战斗。如果他在一瞬间失去意识或警觉性，他就会受到事情的影响。



所以他必须不断地踮起脚尖。他是一个求道者，SADHAK，一个正在练习的人。第三种状态是SIDDHA，一种开悟的状态。他不是想保持警觉，他只是保持警觉——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警觉就像呼吸一样：它会继续，他不必保持。当警惕变成一种自然的、SAHAJ的、自发的呼吸现象时，这种类型的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存在，会自动影响情况。他周围的情况会发生变化——并不是说他希望情况发生变化，但他很强大。



力量是需要记住的东西。你无能为力，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压倒你。



力量来自警觉性，意识：越警觉，越强大；越不警觉，力量就越小。看当你睡着的时候，即使是一个梦也会因为你睡得很熟而变得强大，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识。即使是一个梦也是强大的，而你是如此的弱，以至于你甚至不能怀疑它。即使在一个荒谬的梦中，你不能怀疑，你也必须相信它。



当它持续的时候，它看起来是真实的。你可能会在梦中看到一些荒谬的事情，但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能怀疑。你不能说这不是真的；你不能说这是一场梦；你不能说这是不可能的。你根本说不出来，因为你睡得太快了。当意识不存在时，即使是一个梦也会影响你。当你醒着的时候，你会笑，你会说：“这太荒谬了，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这个梦只是虚幻的。”但你没有注意到，当它在那里时，你受到了它的影响，你完全被它接管了。为什么一个梦如此强大？梦并不强大——你无能为力。记住：当你无能为力时，即使是梦想也会变得强大。



当你清醒的时候，梦不能影响你，但现实，即所谓的现实，会影响你。一个觉醒的人，一个开悟的人，变得如此警觉，以至于你的现实也无法影响他。如果一个女人路过，一个美丽的女人，你会突然忘乎所以。欲望产生了，占有的欲望。如果你保持警觉，女人会路过，但欲望不会产生——你没有受到影响，你没有被接管。当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时，当事情在你周围发生，而你没有受到影响时，你会感到一种微妙的快乐。你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在；没有什么能把你拖出来。








如果你想跟随，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你的决定。但不要自欺欺人。你可以欺骗。你可以说：“是的。这个女人并不强大，但我想追随她，我想占有她。”你可以欺骗。许多人继续骗人。但是，除了你自己，你没有欺骗任何人——那么这是徒劳的。只要仔细看看：你就会知道欲望就在那里。欲望首先出现，然后你开始将其合理化。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来说，事物在那里，他在那里，但他和事物之间没有桥梁。桥坏了。他独自行动。他独自一个。他跟随自己。没有别的东西能占有他。因为这种感觉，我们把这种成就称为解脱MOKSHA——完全自由，MUKTI。他完全自由了。



在世界各地，人类都在寻找自由；你找不到一个不以自己的方式渴望自由的人。通过许多途径，人们试图找到一种可以自由的存在状态，他讨厌任何给他束缚感的东西。



他讨厌它。任何阻碍他、让他陷入困境的事情，他都会抗争。他与之斗争。因此发生了如此多的政治斗争，如此多的战争，革命；因此，有那么多持续不断的家庭争斗——妻子和丈夫，父亲和儿子，所有人都在互相争斗。斗争是普遍的。斗争是为了自由。丈夫感到被禁锢，妻子把他囚禁起来——现在他的自由被剥夺了。



妻子也有同感。他们都怨恨对方，他们都在争斗，他们都试图摧毁束缚。父亲与儿子斗争是因为儿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对他来说都意味着更多的自由。父亲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一些东西：权力和权威。在家庭、国家和文明中，人类只渴望一件事——自由。



但是，通过政治斗争、革命、战争是无法实现的。什么都无法实现。



因为即使你获得了自由，它也是表面的——在内在深处，你仍然处于束缚之中。



因此，每一次自由都证明了一种幻灭。人渴望财富，但据我所知，这不是对财富的渴望，而是对自由的渴望。财富给你一种自由的感觉。如果你贫穷，你被限制，你的手段是有限的——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你没有钱做这件事。你的钱越多，你就越觉得自己有自由，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但是，当你有了所有的钱，你可以做你想做的、想象的、梦想的一切时，突然你觉得这种自由是肤浅的，因为你的内心深处很清楚，你无能为力，任何事情都可以吸引你。你被事物和人所动摇、影响和占有。



这段经文说，你必须达到一种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你可以保持超然。



怎么做？一整天都有机会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方法对你有好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占有你。然后深呼吸，深吸气，深呼气，再看一眼。当你呼气的时候，再看一遍这个东西，但要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旁观者。如果你能在哪怕一瞬间达到观照者的心态，突然你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没有什么能打动你；至少在那一刻，没有什么能在你身上制造欲望。深呼吸，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影响你，把你从你身边拖走，变得比你自己更重要时，就呼气。在呼气产生的小间隙里，看看这个东西——一张美丽的脸，一个美丽的身体，一座美丽的建筑，或者任何东西。如果你觉得这很困难，如果仅仅通过呼气无法产生间隙，那么再做一件事：呼气，并停止吸气一会儿，这样呼气就把所有的空气都吐出来了。停下来，不要吸气。然后看看这个东西。当空气排出或进入时，当你停止呼吸时，没有什么能影响你。在那一刻，你已经没有桥了——桥断了。呼吸是桥梁。试试看。你只会在一瞬间有观照的感觉，但这会让你知道观照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贯彻它。在一整天中，每当有什么东西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欲望产生时，呼气，在间歇期停下来，看看这个东西。事情会在那里，你也会在，但不会有桥。呼吸是桥梁。突然间，你会觉得自己很强大，很有潜力。你感觉越强大，你就会变得越强大。东西掉得越多，他们对你的控制力就下降，你就会感觉到越结晶。觉知已经开始。现在你有了一个中心，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移动到这个中心，世界就会消失。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在自己的中心寻求庇护，而这个世界是无能为力的。



这段经文说，對於客體和主體的欣賞，成道者與非成道者都是相同的。前者有一卓越之處：他持續停留在主體心境裏，不會迷失在事物中。他保持在主體心境裏，他保持在自己内部，他保持以意识为中心。必须练习保持主體心境。尽可能多的机会，去尝试。每一刻都有机会，每一刻也有机会。某件事正在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把你拖出去，把你拉出来，把你推进去。



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伟大的国王巴特鲁哈里Bharthruhari'宣布放弃世界。他放弃了这个世界，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意识到这是徒劳的。



这对他来说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他是通过自己的一生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他尽可能地沉溺于生活，然后突然意识到这是徒劳的。于是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放弃了它，去了一片森林。



一天，他在树下冥想。太阳正在升起。突然，他意识到，就在路上，从树旁边经过的小路上，有一颗很大的钻石。



当太阳升起时，它反射着光线。就连巴特鲁哈里以前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钻石。突然，在不知不觉中，一种占有它的欲望产生了。



身体不动，但思想在动。身体处于冥想的姿势，SIDDHASANA，但冥想已经不在了。只有身体在那里，思想在移动——它已经走向了钻石。



国王还没来得及移动，两个人骑着马从不同的方向赶来，同时他们意识到街上躺着的钻石。他们拔出了剑，每个人都声称自己该先拿到钻石。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决定，所以他们不得不战斗。他们互相残杀。不一会儿，两具尸体就躺在钻石旁边。Bharthruhari笑了，闭上眼睛，又开始冥想。



发生了什么？他再次意识到这是徒劳的。



这两个人怎么了？钻石变得比他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这就是占有的含义：他们为了一块石头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当欲望存在时，你就不存在了——欲望会导致你自杀。其实，每一个欲望都会导致你自杀。当你处于欲望的力量中时，你不在你的理智里，你只是疯了。



占有欲也在Bharthruhari'的脑海中产生；在一瞬间，欲望产生了。他本来可以去拿的，但还没来得及，另外两个人就来打架了，路上躺着两具尸体，石头就在那里。Bharthruhari笑了，闭上眼睛，又开始冥想。他的主观性一度丧失。一块石头，一颗钻石，这个物体变得更加强大。但主体性又重新上线了。没有了钻石，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他闭上了眼睛。











许多世纪以来，冥想者一直闭着眼睛。为什么？这只是象征着世界已经消失，没有什么可看的，没有什么值得看的，甚至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你必须不断记住，每当欲望出现时，你就已经摆脱了主体性。这就是世界，这个运动。收回，向后移动，重新集中！你将能够做到：每个人都有能力。



没有人会失去内在的潜力，它总是存在的。你可以移动。如果你能搬出去，你就可以搬进来。如果我能走出我的房子，为什么我不能回到里面？



走相同的路线；将使用相同的腿。如果我能出去，我就能进来。你每一刻都在搬出去，但无论何时你搬出去，记住——然后突然回来。集中注意力。如果你一开始觉得困难，那么深呼吸，呼气，然后停下来。在那一刻，看着吸引你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能吸引你，是你被吸引了。那颗钻石躺在孤独的森林里的路上，没有吸引任何人，它只是躺在那里。钻石没有意识到Bharthruhari被吸引了，没有意识到有人离开了他的冥想，离开了他的主观性，回到了这个世界。钻石没有意识到有两个人为之争斗并失去了生命。



所以没有什么能吸引你——你被吸引了。保持警觉，这座桥就会被打破，你会重新获得内在的平衡。继续做得越来越多。你做得越多越好。总有一天，你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内在的力量会给你力量，让你失去对事物的吸引力。被吸引的是你的弱点。要更有力量，没有什么能吸引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第一次掌握自己的存在。



那会给你真正的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社会自由，都无济于事。并不是说它们不可取，它们本身是好的，好的，但它们不会给你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从事物、从物体中解放出来，做自己的自由，不被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占有。



第二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来自不同的维度。



相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这也是基于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它非常像种子。相信你无所不知，无所不知；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能；相信你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你怎么能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你不是无所不知，你是无知的。你知道你并非无所不能，你绝对无能为力。你知道你不是无处不在的，你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身体里。你怎么能相信呢？如果你相信它，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信念将毫无用处。你不能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强迫一种信仰，但它将毫无用处，毫无意义。你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当你知道事实确实如此时，信念才会变得有用。



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你知道事实就是这样，信念就会变得强大。正确与否不是重点。如果你知道这是事实，那么信念就会变成真理。如果你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即使是真理也不能成为信仰。为什么？许多事情都需要理解。












首先，无论你是什么，都是你的信念：你是这样相信的，你是这样长大的；你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你相信这种方式。你的信念影响着你。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例如，有些种族的男人不如女人强大，因为这些种族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强大。他们的信念已经成为事实。在那些种族中，男人更弱，女人更强壮。在那里，女性做着通常男性会做的所有工作，而男性做着其他国家女性会做的工作。



不仅如此，他们的身体很虚弱，他们的结构也很虚弱。他们开始相信这是事实。这种信念创造了这种现象。信念是创造性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心灵比物质更强大。若心灵真的相信某件事，那个么物质就必须跟随它。物质不能做任何违背心灵的事情，因为物质是死的。甚至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发生。耶稣说：“信心可以移山。”。如果不能，那只意味着你没有信念——而不是信念不能移山。你的信念无法打动他们，因为你没有信念。



现在，人们对这种信念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科学得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宗教一直相信它们，但科学终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是必须的，因为许多现象是第一次被研究。例如，你可能听说过安慰剂。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疾病”——对抗疗法、阿育吠陀、乌纳尼、顺势疗法、自然疗法——成百上千，他们都声称自己可以治愈。它们确实可以治愈。他们的说法并非虚假。这是罕见的——他们的诊断不同，治疗不同。有一种疾病，有一百一十种诊断，一百一十种治疗，每一种治疗都有帮助。因此，这个问题必然会被提出，是治疗真的有帮助，还是患者的信念。这是可能的。



在许多方面，在许多国家，在许多大学，在许多医院，他们都在做。只给了水或一些非药物的东西，但患者认为已经给了药。不仅是病人，医生也相信，因为他也不知道。如果医生知道这是药，它就会产生效果，因为医生给病人的信念不仅仅是药物。所以，当你付更多的钱，有一个更优秀的医生时，你会更快、更好地康复。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如果医生给你四便士的药，只要四便士，你就知道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病人，有这么大的病，这么大的现象，怎么能用四便士治好呢？不可能的信念是无法创造的。每一位医生都必须在他周围营造一种信念的氛围。这很有帮助。因此，如果医生知道他所给予的只是水，他就不会带着信念去给予他的信念。他的脸会露出，他的手会露出，他整个的态度和行为会表明他只是在喝水，病人的潜意识会受到影响。医生一定相信。他越相信越好，因为他的信念具有感染力。病人看着医生。如果医生感到自信——“别担心，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一种新药，它会帮助你。这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毫无疑问”——如果医生的整个性格给人的印象是百分之百的希望，那么，甚至在服药之前，病人就已经治愈了。治疗已经开始。现在他们说，无论你用什么，30%的病人几乎会立即治愈；无论你使用什么疗法——对抗疗法、自然疗法、顺势疗法或任何“疗法”——无论你做什么，30%的患者都会立即治愈。



那30%是信徒。






这就是比例。如果我看着你，进入你，百分之三十都是潜在的，都是可以立即转化的。一旦他们得到了信念，它就会立即开始发挥作用。



三分之一的人类可以毫无困难地立即转变、改变为新的存在秩序。问题只是如何建立他们的信任。一旦有了信念，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你可能是那些幸运的人中的一员，是百分之三十的人之一。但是，人类遭遇了一个巨大的不幸，那就是这30%的人受到谴责。社会、教育、文明都谴责他们。



他们被认为是愚蠢的人。不，他们是更有潜力的人。他们有巨大的力量，但他们受到谴责，无能的知识分子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可以用语言和理性来赞扬，他们受到赞扬。真的，他们就是蔫的。他们在内在的真实世界里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只能继续思考。但他们拥有大学，拥有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大师。他们是谴责的艺术家。他们可以谴责任何事情。而这30%的潜在人类，那些能够相信并能够改变的人，他们不那么清晰——他们不可能。他们不能推理，不能争论，这就是他们能够相信的原因。但由于他们无法为自己的遭遇辩护，他们自己也变得自我谴责。



他们认为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你能相信，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出了问题；如果你能怀疑，你就会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怀疑不是一种力量。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到达最深处，达到极致的狂喜，没有人，从来没有。



如果你能相信的话，那么这段经文会有帮助的。相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你已经是这样了，只要相信它，所有隐藏你的东西，所有覆盖你的东西都会立刻倒下。但即使对这30%的人来说，这也很困难，因为他们也习惯于相信一些事实并非如此的事情。他们也习惯于怀疑；他们也被训练成持怀疑态度；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怎么能相信呢？或者，如果他们相信，人们会认为他们疯了。如果你说你相信你的内心是无处不在的，

无所不能的，神圣的，全能的，然后人们会看着你，认为你疯了。除非你疯了，否则你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事情？



但是尝试一下。从头开始。对这种现象有一点感觉，那么信念就会随之而来。如果你想使用这种技术，就这样做。闭上眼睛，感觉自己没有身体，感觉身体好像消失了，融化了。然后你就能感受到你的无处不在。对于身体来说，这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传统都在教导你，你不是身体，因为有了身体，限制就来了。



不难感觉到你不是身体，因为你不是身体。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只是一种强加在你脑海中的想法。你的头脑中充满了你就是身体的想法。有一些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在斯里兰卡，佛教僧侣在火上行走。



它们在印度也有，但斯里兰卡的现象非常罕见——它们会走上几个小时，而且不会被烧伤。








就在几年前，有一次，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去看火上行走。

他们在佛祖开悟之夜，满月之夜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说，在那一天，它向世界揭示了身体是虚无的，物质是虚无的；内在存在无处不在，火无法燃烧它。但为了做到这一点，火上行走的僧侣们在一年内要净化他们的身体，通过PRANAYAMA、呼吸过程和禁食。他们冥想以净化自己的思想，清空自己的思想。他们连续准备了一年。它们生活在孤立的房间中，只是感觉自己不在体内。连续一年，一个由五六十名僧侣组成的团体一直认为他们不是自己的身体。一年是很长的时间。



他们每时每刻都只想着一件事——他们不是自己的身体——不断地捶打身体是虚幻的，于是他们开始相信了这一点。然后，他们也没有被迫在火上行走。



他们被带到火旁，然后任何认为自己不会被烧死的人都会跳进火里。少数人仍然心存怀疑，犹豫不决——他们不被允许跳下去，因为这不是火烧与否的问题，这是他们的怀疑问题。如果他们稍有犹豫，就会被阻止。因此，60人做好了准备，有时20人，有时30人跳到火里，在火里一起跳舞几个小时而不被烧伤。



1950年，一位传教士来看它。他很惊讶，但他想，如果相信佛可以创造奇迹，那么相信耶稣为什么不呢？所以他想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但后来，想到如果佛能帮忙，耶稣也会帮忙，他跳了起来。他被烧伤了，严重烧伤；他不得不住院六个月。他无法理解这种现象。这不是耶稣或佛陀的问题，也不是对某人的信仰问题，而是信念问题。这种信念必须被灌输到思想中。除非它到达你存在的核心，否则它不会开始工作。



这位基督教传教士回到英国研究催眠、催眠和相关现象，以及在火行中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邀请了两名僧侣到牛津大学做示范。僧侣们走了。他们着火了。这个实验试了很多次。



然后两个和尚看到一个教授在看着他们，他看得很深，很投入，他的眼睛和脸都欣喜若狂。两个和尚走到教授面前，对他说：“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他立刻和他们一起跑，跳进火里，什么也没发生。他没有被烧伤。基督教传教士也在场，他很清楚这位教授是一位逻辑学教授，一位在专业上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的专业是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的。于是，他对那个人说：“什么！你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做不到，我是一个信徒。”教授说：“那一刻，我是个信徒。这个现象是如此真实，如此真实，让我着迷。”。很明显，身体就是一切，思想就是一切，我与两位僧侣的合拍让我欣喜若狂，当他们邀请我时，我毫不犹豫。走路很简单，就好像没有火一样。“毫无疑问，这是关键。



所以，首先尝试这个实验。闭着眼睛坐几天，只想着你不是你的身体——不仅是在想，而且感觉你不是自己的身体。如果你闭着眼睛坐着，就会产生一段距离。你的身体在不停地移动。你继续向内移动。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距离。很快你就会感觉到你不是身体。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身体，那么你可以相信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这种全能或这种全知与所谓的知识无关：它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的爆发——你知道的。这一点必须被理解，尤其是在西方，因为每当你说你知道，他们就会说，“什么？



你知道什么？“知识必须是客观的。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如果这是一个知道一些事情的问题，你不可能无处不在，没有人可以，因为有无限的事实需要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可能无所不知。”。



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当耆那教教徒声称马哈维亚是SARVAGYA无所不知时，他们都笑了。

他们笑了，因为如果Mahavir无所不知，那么他一定知道科学现在发现的一切，甚至知道科学未来会发现的一切。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他说了许多明显与科学相矛盾的话，这些话不可能是真的，也不是事实。他的知识，如果它无处不在，

不应该是错误的。但他是错误的。



基督徒相信耶稣无所不知。但现代人会笑，因为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指对世界事实的全部了解。他不知道地球是圆形的，地球是一个地球仪——他不知道。他知道地球是平坦的。他不知道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他相信上帝在他之前四千年就创造了它。



就事实而言，就客观事实而言，他并非无所不知。



但“无所不知”这个词完全不同。东方先贤说“无所不知”，并不是指对事实无所不知，而是指所有意识、所有意识、完全内在、完全意识、开悟。他们不关心知道什么，他们只关心知道的纯粹现象——不是知识，而是知道的本质。当我们说佛知道我们并不意味着他知道爱因斯坦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他是个知田者。他知道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无处不在。这种感觉无处不在。因为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重点。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了。所有问题都已取消。并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得到了，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现在没有问题了。所有的好奇心都消失了。



没有问题需要解决。这种内心的宁静，这种内心的沉默，充满了内心的光芒，是无限的了解。这就是无所不知的含义。这是主观的觉醒。



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你继续在脑海中添加更多的知识，这就不会发生。你可以继续为共同生活增加知识——你会知道一些东西，但你永远不会知道所有。一切都是无限的；不能用哪种方式知道。科学永远是不完整的，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这是不可能的。



它能够完整是不可能的。其实，科学知道的越多，就越知道必须知道的越多。



这种无所不知是觉醒的内在品质。冥想，放下你的思绪。



当你没有任何想法时，你会感觉到什么是无所不知，什么是无所不晓

当没有思想的时候，意识就会变得纯净；在那纯净的意识中，你没有任何问题。所有问题都已取消。你了解你自己，你的存在，当你了解你的存在时，你就知道了一切，因为你的存在是每个人存在的中心。其实，你的存在就是每个人的存在。







你的中心就是宇宙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奥义书宣称，“AHAM BRAHMASMI 我是知梵者，我是完全的。”一旦你知道了你存在的这个小现象，你就知道了无限。你就像海洋中的一滴：如果知道哪怕一滴，海洋的所有秘密都会被揭开。



相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但这将通过信仰来实现，这是你不能与自己争论的。你不能用一些争论来说服自己，你必须在内心深处挖掘这种感觉，寻找这种感觉的来源。



“信念”这个词非常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你相信，因为相信意味着一件理性的事情：你被说服了，你已经争论过了，你有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信念意味着你对它没有任何怀疑，而不是你有证据。相信意味着你有证据。你可以证明，你可以争辩。你可以说：“就是这样。”你可以推理出来。信念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疑虑。你不能争辩，你不能合理化，如果被要求，你会被击败。但你有一个内在的基础——你觉得是这样。这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推理。



但请记住，只有当你根据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推理时，这些技巧才能奏效。因此，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非常无知的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达到了人类意识的高度，而那些非常有文化、受过教育、合理、理性的人，却错过了。



耶稣只是一个木匠。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某个地方写道，在整个《新约》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有价值，他有文化、受过教育、哲学知识渊博、明智——那个人就是彼拉多，罗马总督，他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他是最有教养的人，总督，总督。他知道什么是哲学：在最后一刻，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问道：“什么是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耶稣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这个谜题不值得回答，彼拉多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深刻哲学的人——耶稣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只能对那些有感觉的人说话。



思考没有任何用处。他在问一个哲学问题。如果他在大学里，在学院里提问，那就太好了，但问耶稣一个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他保持沉默，因为回答是徒劳的。无法进行沟通。但是尼采，一个理性的人，谴责耶稣。



他说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没有哲学——他无法回答，这就是他保持沉默的原因。彼拉多问了一个漂亮的问题。如果他问尼采，尼采会一起谈论它很多年。“真理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足以谈论和讨论多年。所有的哲学都是这样的：“真理是什么？”一个问题，所有的哲学家都参与其中。



尼采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批评，一种理性谴责。理性总是谴责感觉的维度，因为感觉是如此模糊，如此神秘。它就在那里，你什么也说不出来。要么你已经得到了，要么你还没有得到；要么在那里，要么不在那里。你不能对此做任何事情，也不能讨论它。你也有很多相信，但这些相信只是相信；它们不是信仰，因为你对它们心存疑虑。你的论点粉碎了这些疑虑，但它们确实存在。你坐在他们上面，但他们还在那里。






你继续和它们战斗，但它们没有死。他们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生活可能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徒或耆那教的生活，但这只是因为相信。信念是不存在的。



我给你讲一则轶事。耶稣叫门徒坐船到他们所住的湖的对岸去。他说：“我稍后会来。”他们走了。当他们刚到湖中央的时候，一阵大风刮来了，一片混乱，他们很害怕。船在摇晃，他们开始哭闹。他们开始哭喊：“耶稣，救我们！”耶稣所在的河岸离我们很远，但耶稣来了。据说他是在水上跑来的。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念的人，你为什么哭？你不相信吗？”他们很害怕。耶稣说：“你若信，就从船上出来，向我走去。”他站在水上。他们亲眼看到他站在水面上，但还是很难相信。他们一定在心里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或者这可能只是一个幻觉，或者这不是耶稣。也许只是魔鬼在引诱他们什么的。于是他们开始互相看：“谁会走路？”然后一个门徒下了船走了。真的，他会走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水上行走。



当他走近耶稣时，他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整个奇迹立刻消失了。“怎么了？”——然后他被水淹没了。耶稣把他拉了出来，说：“没有信念的人，你为什么问？”但理性会问“为什么？”和“如何？”理性会问，理性会问。信念是放下所有的问题。如果你能放下所有的问题并相信，那么这项技术就能为你创造奇迹。



结束。


=======================================================



第七十四章：敏感度越高，超然感就越强



第一个问题：问题1随着冥想的深入，人们对物体、事件和人越来越敏感。但由于这种高度敏感，人们对一切都有一种深深的亲密感，这通常会成为微妙依恋的原因。如何既敏感又超然？



如何既敏感又超然？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如果你更敏感，你就会变得超然；或者，如果你是超然的，你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敏感不是依恋，敏感是意识。只有有意识的人才能敏感。如果你没有意识，你就会麻木不仁。当你无意识时，你是完全不敏感的——意识越多，敏感度就越高。一个佛是完全敏感的，他有最佳的敏感度，因为他会感觉到，他会意识到他的全部能力。但是，当你敏感和清醒的时候，你就不会依恋。你会超然物外，因为意识的现象打破了桥梁，摧毁了你和事物之间、你和人之间、你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无意识，无意识，是依恋的原因。



如果你警觉的话，桥会突然消失。当你警觉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把你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世界在那里，你在那里，但在两者之间的桥梁已经消失了。



这座桥是由你的潜意识构成的。所以，不要以为你变得依恋是因为你更敏感。不。如果你更敏感，你就不会依恋。依恋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品质，它并不微妙。



对于依恋，你不需要意识和警觉。没有必要。即使是动物也可以很容易地依恋，更确切地说，更容易。狗比任何人都更依恋师傅。狗完全没有意识，所以依恋就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关系变得糟糕的国家，比如在西方，人类继续寻求与动物、狗和其他动物的关系，因为人类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人类社会正在消失，每个人都感到被孤立、被疏远、孤独。人群在那里，但你与之无关。你独自一人在人群中，这种孤独感让人害怕。一个人变得害怕和恐惧。



当你有关系，依恋某人，有人依恋你时，你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你并不孤单。有人和你在一起。那种归属感会给你一种安全感。当人类关系变得不可能时，男人和女人就会尝试与动物建立关系。在西方，它们与狗和其他动物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但在东方，尽管你可能崇拜奶牛，但你与它们没有亲缘关系。



你可以继续说你把牛当作神兽崇拜，但你的残忍是没有止境的。



在东方，你对动物如此残忍，以至于西方甚至无法想象你如何继续认为自己是非暴力的。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西方，有许多社会组织保护动物免受人类的虐待。在西方，你不能打一条狗。如果你打败了它，那将是一种犯罪行为，你将因此受到惩罚。真正发生的是，人类关系正在瓦解——但人类不能独自生活。他一定有一种关系，一种归属感，一种有人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动物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因为它们很依恋；没有人，没有人，可以得到这种依恋。



对于依恋，意识是不必要的；相反，意识是障碍。你变得越清醒，你就越不依恋，因为依恋的需求消失了。你为什么要依恋某人？因为你觉得自己一个人是不够的。你缺少一些东西。你身上有些东西是不完整的。你不是一个整体。



你需要有人来完成你。因此，依恋。如果你意识到了，你就是完整的，你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圈子现在已经完整了，你什么都不缺——你不需要任何人。你，独自一人，感到一种完全的独立，一种完整的感觉。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爱别人；相反，只有你独自一人才能爱。








一个依赖你的人不能爱你：他会恨你的。一个需要你的人不可能爱你。他会恨你，因为你成了枷锁。他觉得没有你他就活不下去，没有你他也不会快乐，所以你是他快乐和不快乐的原因。他不能失去你。这会给人一种被监禁的感觉：他被你监禁了，他会怨恨你，他会反抗你。人们在一起又恨又爱，但这种爱不可能很深。只有有意识的人才能爱，因为他不需要你。但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它不是依恋，也不是依赖。他不依赖你，也不会让你依赖他；他将保持自由，他将允许你保持自由。你们将是两个自由人，两个整体，整个人，相遇。那次会议将是一次庆典，一次庆祝，而不是依赖。那次会议将是一场有趣的嬉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奎师那的一生称为KRISHNA-LEELA奎师那的嬉戏。他爱那么多人，却没有依恋。对于GOPIS和GOPALS，奎师那的朋友和女朋友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已经变得依恋，所以当奎师那从布林达万Brindavan搬到德瓦拉卡Dwaraka时，他们哭泣、哭泣和痛苦。他们的痛苦是巨大的，因为他们认为奎师那已经忘记了他们。



他没有忘记，但没有痛苦，因为没有依赖；他在Dwaraka和在Brindavan一样完整和快乐，他的爱在Dwaraka和在Brindavan一样流动。爱的对象变了，但爱的源泉不变。因此，凡靠近他的人，都会收到礼物。这份礼物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任何回报，也不要求任何回报。



当爱通过意识而来时，它只是一份没有条件的纯粹礼物，给予它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正在给予它。给予的行为本身就是他的幸福，他的狂喜。



所以请记住，如果你觉得通过冥想你变得更加敏感，那么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不那么依恋，更加超然。因为你会更加立足于自己，你会更加以自己为中心，你不会以别人为中心。依恋是什么意思？依恋意味着你正在利用别人作为你的存在中心，马贾努依恋莱拉：他说没有莱拉他就活不下去。这意味着存在的中心已经转移。如果你说你离不开这个或那个，那么你的灵魂就不在你这里。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你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这种中心从你自己到其他事物，再到其他事物的运动，就是依恋。



如果你很敏感，你会感觉到对方，但对方不会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将保持中心，在这个中心之外，其他人将从你那里收到许多礼物。但它们将是礼物，不会是交易。你只会因为拥有太多而付出，你是一个满溢的人。你会感激对方收到了它。这就足够了，这就结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说头脑是一个伟大的骗子。你认为自己在冥想，这就是你变得敏感的原因。然后，你为什么依恋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你依恋了，这是一个明显的症状，即敏感不是因为意识。其实，这根本不是敏感。这可能是多愁善感：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是多愁善感的：你可以为小事哭泣，你可以被感动，你很容易在内心制造风暴——但这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敏感。








让我给你讲个故事。佛陀住在一个村子里。一个女人走到他面前，哭啊哭啊叫。她的孩子，她唯一的孩子，突然去世了。因为佛陀在村子里，人们说：“别哭。去找这个人吧。人们说他有无限的同情心。如果他愿意，孩子可以复活。所以别哭。去去找这个佛吧。”那个女人带着死去的孩子来了，哭了，哭着，整个村子都跟着她——整个村子都受到了影响。



佛陀的弟子也受到影响；他们开始在心里祈祷佛陀会有慈悲心。他必须祝福孩子，让他复活，复活。



许多佛的弟子开始哭泣。这一幕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大家都静止了。佛陀保持沉默。他看着死去的孩子，然后他看着哭泣的母亲，他对母亲说：“不要哭，只要做一件事，你的孩子就会复活。把这个死去的孩子留在这里，回到镇上，去每一户人家，问每一个家庭是否有人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房子里死去。”。



如果你能找到一所从来没有人死过的人家，那么就向他们乞求一些吃的东西，一些面包，一些米饭，或者任何东西——但要从从来没有人死亡的家里乞求。面包或米饭会让孩子立刻苏醒过来。你走吧。不要浪费时间。“这个女人很高兴。她觉得现在奇迹就要发生了。她向佛陀行顶礼，跑到一个不大的村庄，很少的小屋，很少的家庭。她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询问。但每个家庭都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家——不仅在这个村庄，而且在全世界——没有哪家没死过人，没有遭受死亡和由此带来的痛苦。”

女人渐渐地意识到佛祖在耍花招。这是不可能的。但希望仍然存在。她一直在问，直到她走遍了整个村子。她的眼泪干了，她的希望破灭了，但她突然感到一种新的宁静，一种宁静，向她走来。现在她意识到，任何出生的人都必须死去。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人会死得更快，有人会晚一点，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她回来，又向佛陀行顶礼，对他说：“正如人们所说，你真的很同情人。”没有人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佛祖让她加入桑雅生，她成为了一名桑雅生。她被点化了。



阿难问佛祖：“你本可以让这个孩子复活的。他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孩子，而他的母亲正处于如此痛苦之中。”佛祖说：“即使这个孩子复活了，他也必须死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阿难说：“但你似乎对人们，对他们的苦难和痛苦不是很敏感。”佛佛回答说：，“我很敏感，你很多愁善感。仅仅因为你开始哭泣，你就认为自己很敏感吗？你很幼稚。你不了解生命。你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这就是基督教和佛教的区别。据记载，基督创造了许多使人复活的奇迹。拉撒路死了，耶稣摸了摸他，他复活了。



我们东方人无法想象佛祖触摸一个死人并使他复活。对普通人来说，耶稣看起来比佛祖更有爱心和同情心。但我要告诉你，佛更敏感，更富有同情心，因为即使拉撒路复活了，也没有什么不同。他还是得死。最后拉撒路死了。所以这个奇迹没有任何用处，也没有任何终极价值。



人们无法想象佛会做这样的事。






耶稣必须这样做，因为他给以色列带来了新的东西，一个新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不得不围绕它创造奇迹——因为人们可以理解奇迹，但他们无法理解深刻的信息，深奥的信息。他们能够理解奇迹，因此通过奇迹，他们可能会变得开放，能够接受信息。耶稣带着一个佛教的信息来到一个非佛教的国度；东方向一个没有开悟传统的国家传达的信息。



我们可以想象，佛祖比那些哭泣的弟子更敏感。他们很伤感。



不要把你的多愁善感误解为敏感。多愁善感是平凡的；敏感非同寻常。这是通过努力实现的。这是一项成就。你必须实现它。多愁善感不是要实现的；你生来就有它。



这是一种动物遗传，你已经在你的身体和思想的细胞中拥有了这种遗传。敏感是可能的。你还没有。你可以创造它，你可以为它工作——然后它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无论何时，你都会感到超然。



佛完全超脱了。死去的孩子在那里，但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女人，母亲，很痛苦，他在捉弄她。这个人似乎很残忍，这种把戏对一个孩子已经去世的母亲来说似乎太过分了。他给了她一个谜语，他很清楚她会空手而归。

但我再说一遍，他有真正的同情心，因为他在帮助这个女人成长，成熟。除非你能理解死亡，否则你是不成熟的；除非你能接受死亡，否则你的存在就没有中心。当你接受死亡为现实时，你已经超越了它。



佛祖利用了这种情况。他不太关心死去的孩子，而更关心活着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死去的孩子会复活的——不需要奇迹。但如果孩子复活了，母亲可能就失去了机会。为了共同生活，她可能再也不会与佛祖见面了。因此，在东方，只有三流的SADDHUS创造了奇迹；一流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他们在更高的水平上工作。



佛祖也在创造奇迹，但这个奇迹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实现的。母亲正在被改造。



但这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头脑很粗糙，我们只理解多愁善感，我们无法理解敏感。敏感意味着一种警觉，能感觉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只有当你没有依恋时，你才能感受到。



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被依恋，你就不再有感觉，你已经离开了你。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真相，不要问他的朋友。它们是附着的。不要问他的敌人。它们也按相反的顺序附加。问一个中立的人，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有他能说出真相。



朋友不能相信，敌人不能相信；但我们要么相信朋友，要么相信敌人。两者都必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中立的见证，他们没有超然的观点。他们不能因为对这个人有投入而无动于衷。朋友有投入，敌人有投入。



他们根据特定的观点进行观察，并与这些观点联系在一起。








当你觉得自己被依恋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整体性丧失了；你手里只有一件零碎的东西。片段总是谎言，因为只有整体是真实的。



冥想，变得更加敏感，并将其作为一个标准，你会变得越来越超然。



如果你觉得依恋在增长，那么你在冥想中的某个地方犯了错误。



这些是标准。对我来说，依恋是无法摧毁的，超然是无法练习的。你只能练习冥想——因此，超然会随之而来，这是一种副产品。如果冥想真的在你心中绽放，你会有一种超脱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你将保持原样，无所畏惧。然后，当你离开你的身体时，你会让它不被缝合。你的意识将是绝对纯净的，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进入其中。当你被附着时，杂质就会进入你。这是最基本的杂质：你正在失去你的中心，而其他人或其他东西正在成为你的中心。



第二个问题：问题2如果信仰可以移山，为什么你不能治愈你自己的身体？



我没有身体。



这种认为自己有身体的感觉是完全错误的。身体属于宇宙；你没有，它不是你的。因此，如果身体生病或身体健康，宇宙就会照顾它。无论身体健康还是生病，冥想的人都应该成为见证人。



渴望健康是愚痴的一部分。不想生病也是愚痴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有人问过佛祖；有人问马哈维亚。自从有了开悟的人以来，不开悟的人总是问这个问题。



看耶稣说信仰可以移山，但他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无法移动十字架。你或像你这样的人一定在那里等着。门徒在等候，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一再说，信可以移山。所以他们在等待奇迹的发生——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了。但这是一个奇迹：他可以成为自己死亡的见证人。亲眼目睹自己死亡的那一刻是活着最伟大的时刻。



佛陀死于食物中毒。他连续六个月受苦。有许多门徒在等他行神迹。但他默默地承受着痛苦，默默地死去。他接受了死亡。那里有门徒想治好他，给了他很多药。



当时一位伟大的医生，吉瓦克Jeevak，是佛陀的私人医生。他过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和他一起搬家。很多时候，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这吉瓦克会和你一起去？”但这是吉瓦克自己的依恋，因为他自己的依恋而与佛同行，而那些试图帮助佛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长，哪怕只多活几天的弟子也被依恋了。



对佛陀来说，疾病和健康是一样的。这并不意味着疾病不会带来疼痛。它会的！疼痛是一种身体现象，它会发生。但它不会扰乱内在的意识。内在意识将保持不受干扰，它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平衡。身体会遭受痛苦，但内在的存在仍然只是整个痛苦的见证。



不会有身体认同——我称之为奇迹。这是通过信念实现的。



没有一座山比身体认同更大——记住。喜马拉雅山什么都不是；你对自己身体的认同是一座更大的山。喜马拉雅山可能因信仰而被移动或不被移动，这无关紧要，但你的身体认同可以会被摧毁。



但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思考。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境遇进行思考；模式保持不变。



有时我的身体有病，人们来找我，说：“你为什么生病？你不应该生病；一个开悟的人不应该生病。”但谁告诉你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开悟的人没有生病。疾病属于身体。它与你的意识无关，也与你是否开悟无关。



有时，开悟的人比不开悟的人更会生病。





这是有原因的。

……既然他们不属于身体，他们就不与身体合作；在内在深处，他们已经从身体里挣脱出来了。因此，身体仍然存在，但连接和桥梁被打破了。



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已经发生的分离。他们在身体中，但他们的合作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开悟的人永远不会再出生——因为现在他再也无法与任何身体建立任何桥梁了。桥坏了。当他在身体里的时候，其实，他也死了。



佛祖在接近四十岁时获得了开悟。他八十岁时去世了，所以他多活了四十年。在他快要死的那天，阿难哭着说：“我们会怎么样？没有你，我们将陷入黑暗。你正在死去，我们还没有开悟。我们自己的光还没有点亮，你正在死去。不要离开我们！”据报道，佛说，“什么？你在说什么，阿南德？我四十年前就死了。这个存在只是一个幻影的存在，一个影子的存在。它不知怎么地在运行，但力量并不存在。它只是过去的一种动力。”，它会继续移动一小段时间，只是因为过去给它的动力。



一旦有人开悟了，合作就破裂了。现在，身体将走自己的路。它有一种动力。从过去的许多世，动力一直赋予它。它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会完成，但现在，由于内源力量不再存在，身体比平时更容易生病。



罗摩克里希纳死于癌症；拉曼死于癌症。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由于他们的愚痴，他们无法理解。



还有一件事需要理解。当一个人变得开悟时，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世。因此，所有过去的业力和整个连续体都必须在这一生中得到满足。这种痛苦——如果他有什么要忍受的话——将变得强烈。对你来说，不必着急，你的痛苦将分散在许多世中。但对于拉曼来说，这是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切都必须完成。一切，所有业力都会一起来。这一生将成为一个浓缩的生命。



有时，在一瞬间承受许多世的痛苦是可能的——这很难理解。在一瞬间，强度变得很大，因为时间可以被浓缩或分散。



你已经知道，有时当你睡觉时，你会看到一个梦，当你再次醒来时，你发现你只睡了几秒钟。



但是你看到了这么长的梦。在一个梦中，甚至可以经历一生。



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怎么会看到这么长的梦？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一层时间——有很多层时间。梦的时间有它自己的存在。即使在清醒的时候，时间也在不断变化。它可能不会随着时钟而变化，因为时钟是一个机械的东西，但心理时间会不断变化。



当你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时间就会变慢。如果你处于痛苦之中，一个夜晚可能是永恒的；如果你快乐幸福，一辈子可能变成一个瞬间。



当一个人变得开悟时，一切都必须关闭：这是一个关闭的时刻。



数百万世必须被关闭，所有的账户都必须被清空，因为再也没有机会了。在他的开悟前和开悟之后，生命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质的不同。



但他仍然是一名见证人。







马哈维亚死于胃痛，有点像溃疡——他忍受了很多年。他的门徒一定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围绕着这个故事创造了一个故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马哈维亚会受苦，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些关于门徒的东西，而不是关于马哈维亚的东西。



他们说，一个有着非常邪恶灵魂的人，Goshalak，是马哈维亚痛苦的原因。他将邪恶的力量投向了马哈维亚，而马哈维亚只是因为他的同情心才吸收了它——这就是他遭受痛苦的原因。这并没有说明马哈维亚，而是说明了门徒的困难。他们无法想象马哈维亚的痛苦，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找原因。



有一天，我感冒了，它是我永恒的伴侣。所以有人来了，他说：“你一定是感冒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任何情况，而是说明了他的一些情况。他很难想象我会受苦。他说：“你一定是感冒了。”我试着说服他，但不可能说服门徒。你越是试图说服他们，他们就越相信自己是对的。最后，他对我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知道！你得了别人的病。”该怎么办？身体的健康和疾病是它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想为此做点什么，你仍然依恋它。它会顺其自然；你不必太担心。



我只是一个证人。身体出生了，身体就会死去；只有见证者才会在场。它将永远存在。只有见证才是绝对永恒的东西——其他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其他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



第三个问题：问题3昨晚你详细解释了求道者是如何通过不努力进行调解来欺骗自己的。但是，当许多求道者开始向你请教冥想技巧时，你只需简单地对他们说，把一切都留给你，你会照顾他们的精神进步。但许多求道者对他们的精神转变感到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请解释这些求道者是如何欺骗自己的。



首先，当他们要求技巧时，我会给他们一个技巧。这是一种技巧：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是最强大的技巧之一。



不要认为这很容易；这是非常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把一切都交给别人是很困难的，但如果可以的话，在这种臣服中，你的我执已经消失了；在这种臣服中，你的过去消失了；在这种臣服中，一个新的点诞生了——你与众不同。到目前为止，你一直生活在我执中；从现在开始，你将在没有我执的情况下生活，你将走一条臣服的道路。



所以不要认为这不是一种技巧！这是一种技巧——一种非常基本的技巧。我不会把它给任何人。我只把它给那些非常自私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技巧都会制造麻烦。



他们的我执会利用它。他们会通过它变得更加自我主义。除了这个，他们可以练习其他任何东西，但通过练习，他们的我执不会被摧毁；相反，它会更加充实。他们将成为伟大的“冥想者”。他们可以放弃这个世界，但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我执都会得到加强。每当我觉得这个求道者有一个微妙的我执，任何方法都会对他有害时，我只会说：“把一切都交给我。”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对于所有以我执为中心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正确的开始。如果他们能把一切都留给我，那么我会开始给他们其他技术——但只有到那时。那么其他技术就不会被证明是有毒的。一旦自我不在那里，这些技巧就会改变它们。如果他们的臣服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那么就不需要任何其他技术了。












这也是可能的，只有那些非常利己的人才有可能；只有他们才能完全臣服。



这看起来会很困惑，很矛盾——但记住，只有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才能离开它。如果你没有很强的我执，你能离开什么？你能臣服什么？这就像要求一个乞丐交出他所有的财富。他会准备好的，他会说‘好吧’，但他的同意毫无意义。



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我执，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集中的自我，结晶了，你可以完全离开它，因为很难把它分开。它是如此的浓缩和结晶，以至于很留下碎片。你要么离开，要么不离开。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悖论，臣服首先需要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因此，对我来说，正确的教育将包括创造强大的自我，达到极端，从中产生巨大的痛苦，然后臣服。只有臣服是可能的。



这是我的经验。来自西方的人比东方人更有我执，因为在西方没有臣服的概念，没有服从的概念，也没有上师和弟子的概念。实际上，西方人无法想象什么是师傅，也无法想象有人向任何人臣服。整个西方的教育、文化和文明都是建立在自我、自我实现的基础上的。西方心理学家说，要想心理健康，你必须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因此，所有西方心理学都有助于增强自我：孩子的自我必须在各个方面得到加强，否则他会患上精神病。但东方宗教说，除非你离开自我，否则你无法知道最终的真相，你也无法知道生命的奥秘是什么。



两者看似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对我来说，西方训练一开始就必须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一起进行。每个人都应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到三十五岁时，你应该达到自我的顶峰；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它应该处于巅峰，强壮，尽可能强壮。只有到那时，臣服才会发生。因此，每当西方求道者来找我，我告诉他们把事情留给我时，他们都会非常犹豫和抗拒。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有时，当臣服发生时，他们会实现更深层次的领悟。



对于东方人来说，臣服不是很困难。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说，‘臣服’，他们说，‘是的。’他们一点也不犹豫。他们没有很强的、发达的自尊心。他们可以臣服，但这种臣服是无能为力的。这无济于事。所以，对于一个东方人，我几乎总是会立即给他一种技巧来练习，这样可以帮助他的自我。对于西方人，我立刻说：“臣服。”他们已经达到了内在的那个点，所以他们可以臣服；他们的犹豫表明他们可以臣服。但他们的臣服将是一场斗争，当这是一场战斗时，这就是SADHANA。当这是一场斗争时，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改变他们。



所以，首先，当我说“把一切都交给我”时，这是一种技巧；我只对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说。其次但许多求道者对他们的精神转变感到不满。对，我对这些人说，“臣服。”他们感到非常不满。他们想做点什么，他们不想臣服。我知道他们会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自我会抗拒；它将尽一切努力不臣服。但这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将不得不度过这种不满，他们将不得不明白，把一切交给我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不会给他们任何技术。他们可以离开我，也可以把一切都留给我。别无选择。一旦我对某人说“把一切都交给我”，我不会给他任何技巧。我知道这将是困难和艰巨的——但必须如此。越困难，越艰巨，越好，因为这意味着他有一个更进化的自我，它正在挣扎。总有一天他会来——对我或其他人来说，这无关紧要——他将不得不放弃。
















师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臣服。你臣服的对象毫无意义。你可以向石佛臣服。那就行了。臣服会改变你。它是把你的自我放在一边，减轻你自己的负担；第一次生命不是走出过去，而是进入现在，新鲜而年轻，没有负担。



第三件事：在这种情况下，请解释这些求道者是如何自我欺骗的。他们可以欺骗自己。他们可以对我说，“是的，我们把一切都留给你”，然后继续隐瞒一切。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说他们已经臣服了，他们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道路。



臣服不能是局部的，只能是完全的——然后你就不能设定你的条件，你的好恶。



就在几天前。一个男人走到我面前，他说：“我会把一切都交给你。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告诉他：“慢慢地再重复一遍。”。我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把一切都交给你是非常困难的，你说什么都很难遵循。所以我告诉他要有条件，确切地说，这样他就不会改变。他说：“好吧，我喜欢什么，就给我选择的自由。”。“这就是你欺骗的方式。在内心深处，你仍然是主人；你继续选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事实上，你所选择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选择的思想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来找我。”。



当我说臣服时，意味着现在你不会选择，现在我会选择，你会追随。如果你能完全追随，那一天就不远了，我会说，“现在没有必要了。现在你可以选择了。”你必须消失：表面，肤浅的我执必须消失。然后你自己的存在就产生了。我不会让你永远跟着我。这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当你的我执不再存在时，你自己的师傅，内在的师傅，就产生了。外在上师不过是内在上师的代表。一旦有了内在，就不需要外在了。你自己的导师会对你说：“现在跟随自己。独自行动。现在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引导你，内在的引导者已经形成了。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内在之光。你可以透过它看到。它会给你指明道路。”但现在，就你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任何光线。你看不见。



无论你的思想引导你到哪里，都是错误的。思想一直在引导你的生活，它总是引导你进入特定的模式。它有旧习惯，它会相应地引导你。这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只是为了创造一个突破，需要臣服。如果你臣服于某件事，哪怕是几天，现在和过去之间也会有差距。一股新的力量已经进入你的内在。现在你不会再保持以前的状态，一直以来的道路，不会再有了。



转折将会发生。这种差距就是臣服的意思。



但是你可以欺骗。你可以说“是的，我臣服了”，但你可能没有臣服。



或者你可能认为你已经臣服了，但无意识地你在战斗。不仅在臣服中，而且在任何需要“放下”的事情上，我们都会战斗。



在西方，许多关于性现象的研究正在进行，因为人们的深层高潮能力越来越低。他们做爱，但并没有产生狂喜。这已经成为一件无聊的事情。他们只会感到沮丧，只会因此而衰弱。



然后就变成了例行公事。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深层狂喜是高潮的意义所在。如果它不发生，那将是徒劳、无用甚至有害的。









许多心理学流派继续研究这些问题：“男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不能通过性高潮达到满足？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满？”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原因是男人不能臣服——这就是他不能达到满足的原因。即使在做爱的时候，在性爱的深处，你的思想仍然处于控制之中。你继续控制。你不是在“放下”。你害怕放下，因为如果你让性能量不受控制地移动，你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你可能会发疯，甚至死亡。这就是恐惧。所以你仍然要控制。



你继续操纵你的身体。



这种来自大脑的操纵不允许整个身体成为能量流。然后性变成了一种局部事务，整个身体不参与，整个身体也不在内在的舞蹈中；失去了狂喜。你失去了能量，却什么都得不到——肯定会有挫折感。所以心理学家说，除非你处于深深的“放下”状态，除非你的头脑不在那里，自我不在那里；除非身体已经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动量接管了它，并且通过自己的无意识来源运动；除非你不在。这种狂喜可以让你第一次看到终极的狂喜，这种狂喜发生在你完全“放开”你的自我与神圣、与宇宙的关系中。



三摩地，所有瑜伽和Tantra的终极目标，是与宇宙本身，与存在本身的深层高潮。师傅只是想帮助你，把你带到一个你至少可以放下自我的地步。然后，你和你的师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狂喜。只要有“放下”，狂喜就会发生——这就是规律。



所以，如果你能向师傅臣服，就不要听任何人的。即使全世界都说这位师傅是错的，也不要听。如果你能臣服，这位师傅是对的。你会通过他获得一个狂喜的时刻。如果全世界都说这位师傅是对的，而你不能臣服，那么他对你来说毫无用处。



所以，无论你在哪里有臣服的感觉，都有你的上师，你的师傅。



寻找一个地方，寻找一个你可以允许“放下”的人，在他面前你甚至可以暂时放下你的思想。一旦这种来自外部的力量进入你，你的道路将有所不同，你的生命将发生新的转折。



你可以欺骗自己：你可以继续认为你已经臣服了，但你内心深处很清楚你没有臣服。记住：你不能欺骗师傅——他知道。除非“放下”真的发生，否则他会坚持下去。你可以操纵，你可以玩游戏，但你不能欺骗师傅。你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脚上，但这个姿势毫无意义。这可能只是一个肤浅的姿态，你根本没有臣服。但如果真的臣服了，师傅才能起作用。



所以每当我说“臣服”或“交给我，我会照顾好的”时，我都是认真的。



无论我说什么，我都是认真的。我想在你内心制造一个缺口，一个与过去不连续的地方。一旦有了差距，你迟早会有能力独自前行。但在此之前，如果你自己走，你会继续过去的故事。没有什么新鲜事是可能的。对于新事物来说，来自外部的东西必须进入你，必须把你推向一条新的道路。



最后一个问题：问题4你说耶稣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因此，对于那些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很奇怪。这难道不意味着，他应该是一个拥有深厚职业科学知识的天才，也必须知道许多关于行星、宇宙和天体相互关系的天文和宇宙学事实吗？请解释。



不，耶稣并不关心。当耶稣说世界是平的时，他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知识。他并不关心世界是圆的还是平的；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更关心的是那些生活在“平的”或“圆的”地球上的人。



必须理解这种担忧。耶稣讨论这些事情是完全徒劳的。



这有什么区别？例如，你从地理书中知道世界是圆的。如果你的地理书像过去一样教导世界是平的，这对你有什么不同？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你会在一个“平”的世界上更静心，还是在“圆”的地球上更静心？它会对你的存在和你意识的质量产生什么影响？这无关紧要。



耶稣关心你的意识，他不会不必要地争论无用的事情。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被拖入不必要的事情。如果你告诉耶稣世界是圆的，他会同意的。



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那不是他的问题。普遍的观点是世界是平的。事实上，对于普通人来说，世界仍然是平坦的。它看起来很平。圆度是一个科学事实，但耶稣不是一个科学家。



例如，我知道太阳永远不会升起和落下是一个科学事实。是地球在转，太阳不动。但我还是喜欢“日落”和“日出”这两个词。日出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个词是错误的，因为太阳永远不会升起。日落是错误的，太阳永远不会“落山”。因此，两千年后，有人可以说这个人是无知的，因为他说“太阳升起”、“日出”、“日落”。他不知道这些小事吗？



但如果我要改变每一个字，那么我将进行不必要的斗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耶稣只是使用了普遍的观念——而普遍的观念认为地球是平的。他并不在意。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会说地球是圆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完全是科学的，因为地球并不完全是圆的。现在他们说它就像一个鸡蛋，不完全是圆的。形状像鸡蛋。但谁知道呢？——第二天，他们可能会改变，说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在不断变化，因为随着它变得更加准确，随着它获得更多的知识，随着更多的事实被了解，随着更多实验的进行，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但像耶稣或佛陀这样的人并不关心这些事实。



记住一件事：科学关注事实，宗教关注真理。



事实不是它关心的，真理是它关心的。事实是关于物体的，真理是关于你的，你的意识。因此，每一个开悟的人都必须使用关于事实的普遍知识。但你不应该这样评判耶稣或佛陀——你的评判是错误的。只有通过他们所说的关于真理的话，关于人类意识的内在真理，才能评判他们。关于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语言不同，但他们总是绝对正确的。



佛用一种语言说话，耶稣用不同的语言说话，奎师那用另一种语言。他们使用不同的现实知识，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手段，但他们教学的核心是相同的。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如何达到完全觉悟。



觉悟是所有觉悟者的基本教导。他们使用了许多比喻、技巧、手段、符号和神话，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你可以把它们剪掉，放在一边，只需要拿出基本的核心。所有觉醒者的基本核心是觉知。因此，耶稣继续告诉他的门徒如何更加清醒——不要睡觉，不要在梦中移动，而是要警觉，清醒。



他过去常讲一个寓言。他说，有一次，一位伟大的领主，一位大师，一位非常富有的人，去了一次遥远的旅行。







他告诉他的仆人，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因为他随时都会回来。每当他回来的时候，房子都应该准备好迎接他。他随时可能回来。仆人们必须提高警觉，他们甚至睡不着。即使在晚上，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主人随时可能来。



耶稣曾经说过，你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因为任何时刻神圣都可以降临到你身上。你可能会错过。如果神敲你的门，你正在熟睡，你就会错过。你必须保持警觉。客人随时可以来，客人不会事先通知你他要来。



耶稣说，就像那位主人的仆人一样，要时刻保持警觉，保持警觉，等待，警惕，因为任何时候神圣都可以穿透你。如果你不警觉，他就会来敲门然后回去。那一刻可能不会很快重演；没有人知道在神圣再次敲你的门之前可能需要多少世。如果你已经习惯性地睡着了，你可能已经错过了很多次敲门，而且你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保持警觉。这是最基本的核心。所有其他的都只是用来达到它。所以，仅仅因为耶稣说地球是平的，他并没有变得愚痴。仅仅因为你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就不会变得开悟。这不是那么容易！



结束。






=======================================================




第七十五章：寻找对立的节奏


经文：
102. IMAGE SPIRIT SIMULTANEOUSLY WITHIN AND AROUND YOU UNTIL THE ENTIRE UNIVERSE SPIRITUALIZES.
102.想像靈魂同時在你裡面和四周，直到全部的宇宙都化為靈性。

103. WITH YOUR ENTIRE CONSCIOUSNESS IN THE VERY START OF DESIRE, OF KNOWING, KNOW.
103.以你全部的意識, 就在欲望、在認知的初始之際，了悟。

104. O SHAKTI, EACH PARTICULAR PERCEPTION IS LIMITED, DISAPPEARING IN OMNIPOTENCE.
104.喔，夏克提，每個特定的知覺都是受限的，消失在那全能之中。

105. IN TRUTH FORMS ARE INSEPARATE. INSEPARATE ARE OMNIPRESENT BEING AND YOUR OWN FORM. REALIZE EACH AS MADE OF THIS CONSCIOUSNESS.
105.在真理中形式不可分隔。那無所不在的存有與你自身的形體無法分隔。明瞭每一樣事物都是由此意識作成的。


据报道，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沃尔特·惠特曼说过：“我自相矛盾是因为我高大，我自相矛盾是由于我包含了所有的对立，因为我是所有的。”关于Shiva和Tantra也可以这样说。



Tantra是对矛盾节奏的探索。矛盾、对立的观点在Tantra中成为一体。必须深刻理解这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互矛盾、不同的技巧。



生活是一种对立的节奏：男性和女性，积极和消极，白天和夜晚，出生和死亡。在这些对立之间流动着生命之河。相反的是岸——它们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它们是合作的。表象是假的。没有这种对立之间的节奏，生命就不可能存在。生命包含一切。



Tantra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是为了那个——Tantra是为了所有人。Tantra并没有自己的立场。所有可能的观点都包含在其中。



它很大。它可以自相矛盾，因为它包含了一切。它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



因此它是神圣的。



所有片面的观点都必然是亵渎的；如果不包含相反的东西，它们就不可能是神圣的。它们可能是合乎逻辑和理性的，但它们不可能是活着的。无论生命存在于何处，它都是通过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不可能单独存在，相反是必须的。



在希腊神话中，两个神是截然相反的：阿波罗和狄奥尼修斯。阿波罗是秩序、纪律、美德、道德、文化之神，狄奥尼修斯是无序、混乱、自由、自然之神。两者截然相反。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以阿波罗的观点为基础。他们相信理性，他们相信秩序，他们相信美德，他们相信纪律，控制。。。其实他们相信的是我执。



但Tantra基本上是不同的：它包含两者。它也包含了酒神的观点。它相信自然，相信混乱，相信欢笑、跳舞和唱歌；这不仅仅是严肃的，两者都是。它既严肃又不严肃。尼采在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只能相信跳舞的神。”他找不到任何跳舞的神。如果他对Shiva有所了解，那么他的人生故事就会完全不同。Shiva是跳舞的神。尼采只知道基督教的神。这是唯一的观点——非常严肃。



有时，基督教上帝的严肃性看起来很荒谬，很幼稚，因为相反的东西被完全否定了。你无法想象一个基督教神会跳舞。



不可能的，跳舞看起来太俗气了。你无法想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会笑——或者你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基督教的上帝不会笑。笑看起来太世俗了。基督教的神是严肃的精神体，尼采无法相信它。












我认为没有人能相信这样的神，因为它是一半，而不是全部。



只有像比利·格雷厄姆这样的人才能相信。在某个地方，比利·格雷汉姆非常认真地说，当你读色情杂志时，你必须记住上帝在看着你。这看起来很愚蠢。你在读一本色情杂志，上帝在看你在读色情杂志！这种态度是愚蠢的。它很愚蠢，因为它不包含相反的内容。如果否定了相反的观点，你就会变得愚蠢和死亡。



但是，如果你能轻松地走向相反的方向，没有矛盾，如果你可以认真地笑，如果你像佛一样坐着，你可以像奎师那一样跳舞，这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对立——你可以轻松而顺利地从佛走向奎师那——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存在。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将成为一名Tantra人，因为Tantra是对存在于对立之间的节奏的基本探索，是对在对立之间流动的河流的基本探索。



所以Tantra继续研究所有可能的技术。Tantra不是为某个人，而是为所有人。每一种心智都可以通过Tantra。不可能每一种类型的心智都是基督徒，不可能每一种类型的心智都是印度教徒，不可能每一种类型的心智都是佛教徒。一种特定类型的心智会被佛吸引，一种特定的类型会被耶稣吸引，一种特定类型会被穆罕默德吸引。而Shiva包含一切。Shiva可以对任何可能的类型都有吸引力。总的，总的已经包括在内，这不是一个局部的观点。



这就是为什么Tantra没有教派。你不能围绕整体创建一个教派——你只能围绕一个片段创建一个宗派。你可以活得完整，但你不能创建一个教派。只有当你支持某件事，反对某件事时，才能创建一个教派。如果这两个对立的东西都包含在内，你怎么能创造出一种宗派主义或思想呢？Tantra是最基本的宗教，它不是一个教派。因此有这么多技巧。



人们不断找我问，“技巧太多了，一种技巧与另一种技巧相矛盾？”是的，它与另一个相矛盾，因为它是针对特定类型的人的。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技巧中，所有的类型，所有可能的人类类型都包括在内。请不要关心所有的技巧，否则你会感到困惑。你只该发现适合你的，吸引你的给你。面对它，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亲和力，一种吸引力；你会爱上它。



然后把剩下的一百一十一个技巧都忘掉。你只要坚持一个对你有用的。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技巧中，只有一种技巧适合你。如果你尝试了很多技巧，你会感到困惑，因为要尝试这么多技巧，你需要一个能够吸收矛盾的大头脑。现在这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它会成为可能。你可以变得完整，圆满，以至于你可以用许多技巧轻松移动。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那样也就没有必要了！但现在是需要的。找到你的技巧。



我可以帮助你找到适合你的技巧。如果你觉得其他技巧与适合你的技巧相矛盾，不要去想它们。它们是矛盾的。但它们不适合你。至少它们现在不适合你。有一天，当你内在没有我执时，你可能会毫无问题地走向相反的方向。我执造成了问题。它卡在某个地方，粘在某个东西上，它不是液体，不能流动。Shiva向四面八方流动。









所以请记住，不要开始思考哪两种技巧相反。Shiva不是在试图创造一个系统，他不是一个系统制造者。Shiva在没有任何系统化的情况下给出了所有的技术。它们不能被系统化，因为系统意味着必须否认矛盾的、相反的东西。



这里包含了相反的内容。既是阿波罗又是狄奥尼修斯；它既严肃又好笑；它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它既是世俗的，又是超凡脱俗的，因为它就是一切。



现在我们应该进入技巧：第一个技巧：想像靈魂同時在你裡面和四周，直到全部的宇宙都化為靈性。



首先你必须明白什么是想象力。现在想象力受到了很大的谴责。



当你听到“想象”这个词的那一刻，你会说这是无用的，我们想要的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但想象是一种现实，它是一种能力，它是你内心的一种潜力。你可以想象。这表明你的存在有想象力。这种能力就是现实。通过这种想象，你可以摧毁或创造自己。



这取决于你。想象力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潜在的力量。



什么是想象力？它深深地进入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变成了现实。例如，你可能听说过一种在西藏使用的技术。他们称之为热瑜伽拙火定。夜晚寒冷，大雪纷飞，西藏喇嘛将一丝不挂地站在开阔的天空下。温度低于零度。你会开始死亡，你会冻僵。但是喇嘛正在练习一种特殊的技术。这种技巧是，他想象自己的身体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他想象着自己在出汗——热量太大了，以至于他开始出汗。

他真的开始出汗，尽管温度低于零度，甚至血液都会结冰。他开始出汗。发生了什么？这种汗水是真实的，他的身体真的很热——但这种现实是通过想象创造的。



你只需要尝试一些简单的技巧，就可以感受到如何通过想象来创造现实。除非你感受它，否则你无法使用这种技术。只要数一下你的脉搏。坐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数一下你的脉搏。然后在五分钟内想象你在跑步。想象一下，你在跑步，天气很热，你在深呼吸，你在出汗，你的脉搏很高。想象五分钟后，再次计算你的脉搏。你会看到不同：你的脉搏率会很高。你只是凭想象，你并不是真的在跑步。



在旧西藏，佛教僧侣过去只是通过想象来锻炼身体。这些技术对现代人很有用，因为在街上跑步很困难，很难走很长的路，很难找到孤寂的街道。你可以躺在房间的地板上，想象连续一个小时你在进行一次漫长而快速的散步。只是在想象中继续行走。现在，就连医学专家也表示，效果将与真正的散步一样。一旦你与你的想象合拍，身体就会开始运转。你已经在做很多事情，却不知道这是你的想象力在发挥作用。














很多时候，你只是通过想象制造了许多疾病；你想象一下，现在这种疾病就在那里，传染性很强，到处都是。你已经变得易感染了，现在你完全有可能生病——而这种疾病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想象是一种力量，一种能量，思维在其中移动。当思维在其中时，身体也随之移动。



有一次，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宿舍里，四名学生正在尝试催眠实验。催眠只不过是想象力。当你催眠一个人时，他真的陷入了深深的想象，你的任何建议都会开始发生。因此，他们向一个男孩建议了许多他们催眠过的东西。四个男孩试着对其中一个进行催眠。他们试了很多办法，不管他们说什么，男孩都马上跟上了。当他们说“跳”的时候，男孩开始跳起来。当他们说“哭泣”时，男孩开始哭泣。当他们说：“眼泪从你的眼睛里流出来了。”。然后，就像开玩笑一样，他们说：“现在躺下来。你死了！”男孩躺下来，他死了。



这件事发生在1952年。之后，他们在美国制定了一项禁止催眠的法律。除非涉及到一些研究工作，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该尝试催眠；除非某个医学院或某所大学的心理学系授权你。



只有这样你才能进行实验。否则，这是危险的——男孩只是相信，想象自己已经死了，而且他真的已经死了。



如果死亡可以通过想象发生，为什么不能是生命，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生命？



这种技术是建立在想象力的基础上的。想象你内在和周围同时存在的精神，直到整个宇宙精神化。



只要坐在一个没有人会打扰你的孤独的地方——一个孤独的僻静的房间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你能去外面的某个地方，那会更好，因为当你接近大自然时，你会更有想象力。当你周围只有人造的东西时，你的想象力就会减少。大自然在做梦，它给你一种做梦的力量。独自一人，你会变得更有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独自一人时，你会感到害怕。这并不是说鬼魂会困扰你，只是你的想象力在发挥作用。你的想象力可以创造鬼魂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当你独自行动时，你的想象力更有潜力；当别人在那里时，你的理智就在控制之中，因为没有理智，你就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与其他人继续工作。


当那里没有人的时候，思想就会继续运作。当那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们的思想会放松，你们会回归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想象中。当你独处时，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





许多实验都是在感觉剥夺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所有的感官刺激——如果你被关在一个隔音的房间里，没有光线进入，没有与任何其他人有联系的可能性，墙上没有照片，房间里没有你能联系到的东西——一个、两个或三个小时后，你就会开始与自己联系。你会变得富有想象力。你会开始自言自语。你会提问，你会回答。一段独白将开始，在这段独白中你将被分开。然后突然间，你会开始感觉到许多你无法理解的事情。你会开始听到声音，但房间是隔音的，没有声音可以进来。现在你在想象。你可能开始闻到香水味，但没有香水。现在你在想象。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感官剥夺，你无法区分真实和想象——这是不可能的。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感官剥夺，想象变成了现实，现实变成了虚幻。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求道者会搬到山区，搬到孤独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失去真实和虚幻的区别。一旦失去了区别，你的想象力就会充分发挥。现在你可以使用它，你可以通过它发挥创造力。



对于这种技巧，坐在一个孤寂的地方：如果周围是自然的，那更好，如果不是，那么一个房间也可以。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一种精神力量在里面和外面都能感受到。



在你的内心，一条意识之河在流动，它在整个房间里泛滥。内在和外在，在你周围，无处不在，精神存在，能量存在。不要只在脑海中想象，开始在身体内感受——你的身体会开始振动。当你感觉到身体开始振动时，这表明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感觉整个宇宙渐渐地被精神化了——一切，房间的墙壁，你周围的树，一切都变得没有物质，而是精神。物质不再存在。



这也是现实。物理学家说物质是虚幻的，能量是真实的，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固体，固体只是一种表象，它并不存在。随着物理学深入物质世界，物质消失了。只有能量，非物质的能量，仍然是无法定义的。



通过想象，你正在达到一个地步，通过你有意识的努力，你正在摧毁智力的结构，智力的模式。你觉得没有物质，只有能量，只有精神，内在和外在。很快你就会感觉到内在和外在都消失了。当你的身体变得有灵性，你觉得它是能量，那么内在和外在之间就没有区别了。边界消失了。



现在只有一股流动，一片海洋在振动。



这也是真实的——你正在通过想象达到真实。



想象力在做什么？想象只会破坏旧的概念、物质、旧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一直以某种方式看待事物。想象力正在摧毁他们。然后现实就会揭晓。



想象精神同时存在于你的内心和周围，直到整个宇宙的精神化——直到你觉得所有的区别都消失了，所有的界限都溶解了，宇宙变成了一片能量的海洋。这也是事实。但你在技巧上越深入，你就会变得越害怕。你会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因为你的理智是由区别组成的，你的理智也是由所谓的现实组成的，当现实开始消失时，你会觉得你的理智同时也在消失。圣人和疯子在一个超越我们所谓现实的世界里活动。他们都在移动，但疯子倒下了，圣人超越了。差别很小，但也很大。如果你不付出任何努力，你就会失去理智，失去真实与虚幻的区别，你就会变得疯狂。但是，如果你有意识地破坏这些概念，你就会变得“不理智”，而不是精神错乱。“不理智”是宗教的维度。这超越了理智。但需要有意识的努力。你不应该成为受害者，你应该成为主人。当是你的努力破坏了思维模式时，你会看到未被模式化的现实。



未被被模式化的现实是唯一的现实；模式化的现实只是强加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类学家说，每个社会，每个文化，都看到了相同的现实，但在那里发现了不同的现实，因为他们的模式和概念不同。










世界上有许多文化，原始文化。他们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个世界；他们的解释完全不同。现实对我们和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所看到的模式不同。例如，佛教徒说世界上没有物质，世界是一个过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一切都在运动——甚至这可能不是正确的说法。运动是唯一的东西。当我们说一切都在运动时，又有一个古老的谬论——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运动。佛祖说世上没有东西在运动，只有运动。所以在泰国或缅甸这样的佛教国家，他们的语言中没有“is”的对应词。



当《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泰语时，翻译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圣经》中说“上帝是”。你不能用缅甸语或泰语说“上帝是”；你不能说出来。



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意味着“上帝正在”。一切都在移动，没有什么例外。



当一个缅甸人看世界的时候，他看的是运动。当我们看的时候，尤其是以希腊为导向的西方思维，没有过程，只有实体。



有死的东西，没有运动。即使你看着一条河，你也会看到它是“原样”的。河不在那里——河只是意味着一种运动，一种不断变化的东西。一个点永远不会出现在你所说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休止的过程。当我们看一棵树时，我们看到这棵树“是”。缅甸语无法这样说。他们只能说"树正在"，树在流动，树在生长，树在过程中。如果孩子是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那么一切都是一个过程——世界，现实，将完全不同。对你来说，这是不同的，现实是一样的。但是，你用什么头脑来解读它，它就会做相应的改变。



记住一件基本的事情：除非你的思维模式被抛弃，除非你被“去模式化”，除非你的条件反射被抛弃，你被去条件反射，否则你将不知道现实是什么——你只知道解释。这些解释是你自己头脑的运作。无模式的现实是唯一的现实。



这个技巧是为了帮助你解开模式，解除条件，从脑海中溶解聚集在那里的单词。



你不能因为他们而去看。任何在你看来真实的东西都让它溶解掉。



想象能量，而不是物质，不是静止的，而是过程、运动、节奏、舞蹈，并继续想象，直到整个宇宙精神化。如果你坚持，在三个月内每天只集中做一个小时，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在三个月内，你可以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物质已经不在了，只有非物质的海洋的存在，只有波浪，振动。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会知道上帝是什么。能量的海洋就是上帝。上帝不是一个人。上帝不是坐在天堂宝座上的。存在的全部创造能量就是上帝。但我们有一种思维模式。我们说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不是创造者。相反，上帝是创造的力量，是创造本身。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在过去的某个地方，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创造就结束了。基督徒有一个故事，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休息。这就是为什么第七天，星期天，是一个假期。上帝在那天放假。在六天的时间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永远——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创造了。从第六天开始就没有创造。这是一个非常死板的概念。而Tantra说，上帝是绝对的创造力。



创造不是发生在过去某个地方的历史事件——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上帝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但语言又制造了一个问题，我们说，“上帝在创造。”感觉上帝是一个继续创造的人。不，每时每刻都在运行的创造力，就是上帝。所以你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中。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概念。这并不是说上帝在某个地方创造了一些东西，从那以后，人和上帝之间就没有交流，没有联系，没有关系——他创造了，事情就完成了。Tantra说，每一刻你都被创造，每一刻你都与神，与创造力的源泉有着深刻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概念。



通过这种技巧，你会看到内在和外在的创造力。



一旦你能感受到创造力、触觉和影响，你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你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上帝进入了你。你成了一个住处。



第二个技巧：以你全部的意識, 就在欲望、在認知的初始之際，了悟。


这种技巧的重点是全部意识。如果你能把你的整个意识带到任何事情上，它将成为一股转化的力量。只要你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转变。



但这很困难，因为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只是部分存在，而不是全部存在。



你在这里听我说话。这种倾听可以成为一种转变。如果你完全在这里，此时此刻，如果倾听是你的全部，那么倾听将成为一种冥想：你将进入一个不同的狂喜境界，一个独立的现实。



但你并不是完整的。这就是人类思想的问题，它总是片面的。一部分是倾听。其他部分可能在其他地方，或者可能在睡觉，或者可能正在思考所说的话，或者在内心争论。这就造成了分裂，而分裂就是能量的耗散。所以，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把你的整个生命都带到它身上。当你没有退缩，甚至连一个小部分都没有分开，当你跳了一跳，整个，整个生命都融入了其中，那么任何行为都会变成冥想。



据记载，有一天临济在他的花园里工作——临济是一位禅宗大师——有人走近。这个人是来问一些哲学问题的。他是个哲学探索者。他不知道在花园里干活的那个人就是临济。他想他一定是一个园丁，一个仆人，所以他问：“临济在哪里？”临济说：“临济总是在这里。”当然，这个人认为这个园丁似乎疯了，因为他说临济一直在这里。



所以他觉得再问这个人什么都不好，于是他开始问别人。临济说：“不要去任何地方，因为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他总是在这里。”但他逃离了这个疯子。










然后他向其他人询问，他们说：“你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临济。”于是他回来说：“原谅我，对不起，我以为你疯了。我来询问一些事情。我现在想知道真理是什么。我该怎么做才能知道它？”临济说：“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但要完全做。”重点不在于你做什么，这无关紧要。关键是你要全然地去做。



“例如，”临济说，“当我在地上挖这个洞时，我的全部都在那里。没有临济留下。整个人都在挖。”。



没有挖掘者了，只有挖掘。如果挖掘者被留下，那么你就被分裂了。“你在听我说话。如果剩下了倾听者，那么你就不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倾听，而没有倾听者留下，那么你就是完整的，此时此地。然后这一刻就变成了冥想。在这段经文中，Shiva说，以你全部的意識, 就在欲望、在認知的初始之際，了悟。如果你内心产生了欲望，Tantra不会说要与之抗争。”。这是徒劳的。没有人能与欲望抗争。这也是愚蠢的，因为每当你开始与你内在的某些东西斗争时，你就是在与自己斗争，你就会变得精神分裂，你的人格就会分裂。



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帮助人类逐渐变得精神分裂。每个人都是分裂的，每个人都分裂了，都在与自己斗争，因为所谓的宗教告诉你，“这很糟糕。不要这样做。”如果欲望来了，该怎么办？你继续与欲望抗争。但Tantra说不要与欲望抗争。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它的受害者，也不意味着你沉迷其中。Tantra给了你一个非常微妙的技巧。当欲望出现时，在开始的时候就要保持警觉。用你的整体来观照它。成为那个观照。不要把观看者抛在后面。将你的全部意识带到这个正在产生的欲望中。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方法，但非常棒。它的效果是神奇的。



必须理解三件事。首先，当欲望已经产生时，你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它会走完全程，完成它的循环，你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事情——种子应该被当场烧掉。一旦种子发芽，树开始生长，就很难，几乎不可能做什么。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造成更多的痛苦、精力的消耗、沮丧和软弱。当欲望出现时，就在最初，就在第一眼，欲望出现的第一次闪烁，让你的整个意识，你的整个存在去观照它。



什么都不要做。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整个存在的目光是如此火热，以至于种子被燃烧，没有斗争，没有冲突，没有对抗。只要用整个存在进行一次深入的观察，这个欲望就会完全消失。当一种欲望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消失时，它会让你变得如此强大，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拥有如此强大的意识，你无法想象。如果你战斗，你就会被击败。即使你没有被打败，你打败了欲望，那也将是同样的事情。不会留下任何能量。无论你赢了还是输了，你都会感到沮丧。在这两种情况下，你最终都会变弱，因为欲望是用你的能量战斗的，而你是用同样的能量战斗。能量来自同一来源，你从同一来源获得——所以无论结果如何，能量来源都会被削弱。但是，如果欲望在一开始就消失了，没有任何冲突——记住，这是基本的——没有任何战斗，只有一个看，甚至不是敌对态度的看，甚至不想摧毁，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全然的观照，在这种全然的观照的强度中，种子被烧毁了。当欲望就像天空中的烟雾一样消失了，你留下了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幸福。这会给你一种美丽，一种优雅。







与欲望作斗争的所谓圣人总是丑陋的。



当我说丑陋时，我的意思是他们总是很刻薄，好斗。他们的整个人格都变得不优雅了。他们总是疲弱，总是缺乏能量，因为他们所有的能量都在内在的斗争中消耗殆尽。佛是完全不同的。优雅已经融入了佛的人格，欲望在没有任何斗争和内在暴力的情况下消失。



以你全部的意識, 就在欲望、在認知的初始之際，了悟。在那一刻，看，观照。其他什么都不要做。



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所需要的只是你的全部存在要在那里。



需要你的全然参与。这是在没有任何暴力的情况下实现终极开悟的秘密之一。记住，你不能用暴力进入上帝的国。不管你敲多少门，这些门永远不会为你打开。敲门，继续敲门。你可能会撞断你的头，但那些门永远不会打开。但对于那些内在深处不暴力、不与任何东西斗争的人来说，这些门总是敞开的，从来没有关上。耶稣说：“敲门，门就向你们敞开。”我告诉你们，甚至不需要敲门。看，门是开着的。它们一直都是开的。它们从未关闭过。只需要一个全然的观照。



第三种技巧：喔，夏克提，每個特定的知覺都是受限的，消失在那全能之中。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有限，所有的感知都有限。



但如果你能意识到，那么每一件有限的事情都会消失在无限之中。



看看天空。你会看到它的有限部分，而不是因为天空受到限制，因为你的眼睛受到限制，你的注意力受到限制。但如果你能意识到这种局限是因为注意力，因为眼睛，而不是因为天空，那么你就会看到边界融化成了无限。存在是无限的，一切都在融化成另一种东西。一切都在失去边界，海浪每时每刻都在消失在海洋中——任何事情都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一切都是其他的一切


限制是我们所迫。正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看不到无限，我们才把它们分开。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在做。你在房子周围围了一道栅栏，然后说：“这片土地属于我，栅栏之外是别人的土地。”但在你的土地深处，你和邻居的土地是一体的。篱笆只是因为你。土地没有被分割，邻居和你被分割——因为你的思想。



国家因为你的思想而划分。在某个地方，印度结束了，巴基斯坦成立了，但就在那几年前，巴基斯坦还是印度的一部分。当时，巴基斯坦的范围全属于印度。



但现在巴基斯坦分裂出去了，出现了国界。但土地还是一样。



我听说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时发生的一个故事。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上，有一个疯人院，一个精神病院。政客们不太关心疯人院要归属哪里，归属巴基斯坦还是印度，但院长非常担心。所以他问疯人院要划归哪边，是在印度还是在巴基斯坦。德里的人告诉他，他应该问问里面那些疯子，并投票决定他们想归哪边。


监管是唯一一个没有精神错乱的人，他试图解释。他把所有的疯子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现在由你们决定，你们想去哪边就去哪边。如果你想去印度，可以去印度。如果你想去巴基斯坦，可以去巴基斯坦。”但疯子们说：“我们想留在这里。我们哪儿都不想去。”他试图解释。他说：“你们会留在这里。别担心。你们会留在这里，但你想去哪边？”那些疯子说：“人们说我们疯了，但你看起来更疯了。你说你会留在这里，我们也会留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要担心去哪里呢？”监管不知道如何解释整件事。



只有一个办法。他竖起一堵墙，把疯人院一分为二。



一部分划归印度，另一部分划归巴基斯坦。据报道，有时巴基斯坦一边的疯子会翻墙，印度一边的疯子也会跳墙，他们仍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



“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你去了巴基斯坦，我去了印度，但没有人去任何地方！”那些疯子肯定会不知所措，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因为在德里和卡拉奇有更大的疯子。



我们继续分裂。但生命，存在，是不分裂的。所有的划界都是人为的。如果你不为它们疯狂，如果你知道它们只是人为的、刻意的、功利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相，它们只是虚构的，它们有用，但不会触及深层。



夏克提，每個特定的知覺都是受限的，消失在那全能之中。所以，每当你看到任何有限的东西时，都要记住，超越界限，它正在消失，界限正在消失。永远注意超越和超越。



这个你可以做一个冥想。只要坐在树下看，任何进入你视野的东西，都要超越，超越，不要停在任何地方。只要找到这棵树正在融化的地方。这棵树，这棵就在你花园里的小树，里面有整个存在。它每时每刻都在融化。如果明天太阳不升起，这棵树就会死，因为这棵树的生命与太阳的生命息息相关。



它们之间的距离很长——太阳光到达地球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的时间非常长，因为光的传播速度非常快，非常快。光在一秒钟内传播一百八十六拉赫英里，光从太阳到达这棵树需要十分钟。距离是巨大的，广阔的。但如果太阳不在了，那棵树就会消失。它们共同存在。树每时每刻都在融化成太阳，太阳也在融化成树。太阳每一刻都在进入这棵树，使它充满活力。。。。科学界还不知道所有事物间的关联，但宗教认为一件事肯定关联另一件事——因为在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存在的。如果太阳给了地球生命，那么树一定给了太阳生命，因为生命中总是有回应的。能量平衡。这棵树一定是在赋予太阳生命。他们是一体的。然后树消失了，界限也消失了。



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要寻找远方，不要在任何地方停留。一直走，一直走，直到你失去理智，直到你丢失所有有限的模式。突然间你会被照亮。整个存在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就是目标。突然间，头脑厌倦了模式、限制和边界——当你坚持超越，当你不断超越它时，头脑会滑动，突然掉落，你把存在视为一个巨大的整体，一切都融合在一起，一切都相互融合。












喔，夏克提，每個特定的知覺都是受限的，消失在那全能之中。。你可以用它来冥想。坐一个小时，然后把它锻炼出来。



不要在任何地方制造任何限制。无论限制在哪里，都要努力寻找超越，不断前进。很快，思想就会变得 厌倦，因为思想无法应付无限的事物。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它才能上线。对于无限，它是下线的：它变得厌倦，它说：“够了，现在停下来！”但你不要停下来，继续前进。当思想被抛在身后，只有意识在移动时，总会有一刻到来。在那一刻，你将拥有合一性、非二元性的光辉。那是意识的最高峰。这是人类心灵最大的狂喜，也是最深的极乐。



第四个技巧：在真理中形式不可分隔。那無所不在的存有與你自身的形體無法分隔。明瞭每一樣事物都是由此意識作成的。


事实上，事物间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看起来是分开的，但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现实是共存。它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现实，一种主体间性。

例如，想想自己在这个地球上是孤独的。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整个人类都消失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你独自一人，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独自一个人在这个大地球上。你会是谁？



第一件事是，独自想象自己是不可能的。



我说，独自想象自己是不可能的。你会不断尝试，你会发现有人站在那里——你的妻子、孩子、朋友——因为你不可能独自存在，即使是在想象中。你与他人共存。它们给了你生存。他们做出了贡献。你为他们做出了贡献，他们也为你做出了贡献。



你会是谁？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善与恶是相关的。你是漂亮还是丑陋？什么都说不出来。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无论你是谁，你都和别人有关联。你是聪明还是愚蠢？渐渐地，你会发现每一种形式都消失了。和其他形式一起，你里面的所有形式也都消失了。你既不愚蠢也不聪明，既不善良也不坏，既不丑陋也不美丽，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你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努力消除所有的形式，很快你就会意识到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认为形式是分开的，但它们不是。每一种形式都与其他形式联系在一起。形式存在于一个模式中。



这段经文说，在真理中形式不可分隔。那無所不在的存有與你自身的形體無法分隔。甚至你的形态和整个存在的形态都是不可分离的。你与它融为一体。你不可能没有它。另一件事也是真实的，但很难想象：宇宙不可能没有你。



宇宙不可能没有你，就像你不可能没有宇宙一样。你一直以很多很多的形式存在，而且你也将永远以很多很多形式存在。但你会在那里。你是这个宇宙内在的一部分。你不是外来者，你对它并不陌生，你也不是局外人。你是一个内部人，一个内在的部分。



宇宙不能失去你，因为如果它失去了你，它就会失去了自己。












形式不是分离的，它们是不可分离的。他们是一体的。只有外表才有界限。如果你仔细思考，深入其中，这可能会成为一种领会；它变成了一种领会，不是教义，不是思想，而是一种领会：“是的，我与宇宙是一体的，宇宙与我是一体的。”这就是耶稣对犹太人说的。但他们感到被冒犯，因为耶稣说：“我和我在天上的父是一体的。”犹太人感到被冒犯。他声称什么？他是不是声称自己和上帝是一体的？这是亵渎。他必须受到惩罚。但他只是在教一种技巧，没有别的。他只是在教授一种形式不分离的技巧，即你和整体是一体的——“我和我的天父是一体的。”但这不是一种宣称，这只是一种建议的技巧。当耶稣说“我和我的天父是一体的”时，他并不是说你和天父以及神圣是分开的。



当他说“我”时，每个“我”都被代表。每当“我”存在的时候，“我”和神圣是一体的。但它可能会被误解，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会误解。基督徒也误解了，因为他们说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独生子，所以没有其他人能声称他也是上帝之子。



我在读一本很有趣的书。标题是“三个圣诞节”。在一个疯人院里，有三个人，三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基督。这是事实，而不是故事。因此，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研究了这三者。然后他想到，把他们介绍给对方，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如何介绍自己，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会很有趣。于是他把三个人都召集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一个房间里相互介绍自己。第一个说：“我是独生子，耶稣基督。”另一个笑了，心里想他一定疯了！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是耶稣基督。你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那种意识的一部分也在你身上。但耶稣基督，上帝唯一的儿子——就是我。”第三个人认为前两人都很愚蠢，都疯了。他说：“你在说什么？看看我。上帝之子在这里。”然后精神分析学家分别问他们：“你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说：“其他人都疯了。另外两个人都疯了”。这不仅仅是疯子的情况。（如果你问基督徒他们对奎师那有什么看法，他声称自己是上帝。基督徒会说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超越的降临。历史上只有耶稣基督那一次上帝来到人间。奎师那很好，是一个伟人，但不是神，也不是上帝。）。



如果你问印度教徒，他们会嘲笑耶稣，同样的疯狂还在继续。现实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独生子——每个人。否则是不可能的。



你来自同一个源头，无论你是耶稣、奎师那、A、B、C、还是任何人，你都来自同一源头。每一个“我”，每一个意识，都与神圣直接相关。耶稣只是一种技巧。他被误解了。



这个技巧是一样的。在真理中形式不可分隔。那無所不在的存有與你自身的形體無法分隔。明瞭每一樣事物都是由此意識作成的。不仅要意识到你是由这种意识作成的，还要意识到你周围的一切都是由这种意识作成的。因为很容易意识到你是由这种意识作成的，它会给你一种非常自我的感觉，它可以是对自我的一种深深的满足。但意识到对方也是，那就变得卑微了。当一切都是神圣的时候，你就不能有任何利己主义的思想。



当一切都是神圣的时候，你会感到谦卑。那么，你就不存在成为某人或其他人的问题，那么整个存在都是神圣的，无论你往哪里看，你都会看到神圣。观看者和被观看者都是神圣的，因为形式是不分隔的。在所有形式之下隐藏着一种无形。



结束




=======================================================


第七十六章：佛的内在高潮



第一个问题：问题1我们一直听说Tantra基本上与性能量和性中心技巧有关，但你说Tantra是一体的。如果在前一种观点中有任何真理的话，那么这部经中的大多数技巧似乎都是非Tantra的。这是真的吗？



第一件事是了解性能量。正如你所理解的，它只是生命力的一部分，一部分，但正如Tantra所理解的那样，它只是生命的同义词。它不是一部分，也不是一个片段——它是生命本身。所以当Tantra说“性”能量时，它的意思是“生命”能量。



弗洛伊德关于性能量的概念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在西方也被误解了。在人们看来，他是在把生命简化为性，但他做的事情和Tantra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生命就是性。“性”这个词并不局限于生殖，生命能量的全部发挥就是性。复制只是这出戏的一部分。无论两种能量在哪里相遇——消极和积极——性就进入了。



这很难理解。例如：你在听我说话。如果你问弗洛伊德，或者你问Tantra师傅，他们会说倾听是被动的，女性的，说话是男性的。说话是对你的一种渗透，你可以接受它。在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性行为正在发生，因为说话者试图渗透你，而倾听者正在接受。



听者的能量已经变得女性化了，如果听者没有变得女性化，就不会有倾听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听者必须完全被动。他不应该边听边思考，因为思考会使他活跃起来。他不应该在争论之间继续争论，争论会使他活跃起来。



在听的时候，他应该只是在听，而不是做任何其他事情。只有这样，信息才能渗透并变得明亮起来。但后来听者变得女性化了。



只有当一方变成男性，另一方变成女性时，才会发生沟通，否则就不可能有沟通。无论消极和积极的一面相遇，性都会发生。这可能是在物理层面上的——正负电相遇，性行为发生了。无论极性在哪里相遇，异性在哪里相遇都是性。因此，性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宽泛的术语，它不仅仅涉及生殖。生殖只是性中的一种现象。



Tantra说，当终极的幸福和狂喜进入你的内在时，这意味着你自己的积极和消极的极点已经到来——因为每个男人都是男人和女人，每个女人都是女人和男人。你们不仅是从女人或男人身上生下来的，你们是从对立的相遇中生出来的。你的父亲做出了贡献，你的母亲也做出了贡献。你一半是母亲，一半是父亲，他们都共存于你的内在。



当他们在内心相遇时，狂喜就会发生。



佛坐在菩提树下，内在深处达到了性高潮。内在的力量相遇了，彼此融合在一起。现在没有必要在外面寻找女人，因为这次会面是与内在的女人发生的。佛不依附于或超脱于外在的女人，不是因为他反对女人，而是因为内在发生了终极现象。现在没有必要了。一个内在的圆已经变得完整，现在它已经完整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优雅出现在佛的脸上。这是完整的优雅。现在什么都不缺，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已经发生，现在没有进一步的旅程了。他实现了圆满。内部力量已经会和，现在没有冲突。但这是一种性现象。









冥想是一种性现象，这就是为什么Tantra被认为是以性为基础、以性为导向的

--所有这一百一十二种技巧都是性的。



其实，任何冥想技巧都不可能是非性的。但你必须理解“性”这个词的广泛性。如果你不理解，你会感到困惑，误解也会随之而来。



所以每当Tantra说“性能量”的时候，它就意味着“生命的能量”，生命能量本身。



它们是同义词。我们所说的性只是生命能量的一个维度。



还有其他维度。事实上应该如此。



你可以看到一颗种子发芽，某个地方的树上开着花，鸟儿在唱歌——整个现象都是性的。它是生命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当鸟儿唱歌时，那是一种性的呼唤，一种邀请。当花朵吸引蝴蝶和蜜蜂时，这是一种邀请，因为蜜蜂和蝴蝶会携带繁殖的种子。星星在太空中移动。。。。目前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但这是Tantra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即有男性行星和女性行星——否则就不会有运动。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需要极性，需要相反的极性来创造磁性，创造吸引力。行星必须是雄性和雌性。



一切事物都必须分为这两极。生活就是这两种对立之间的节奏。排斥和吸引，时近时远。。。这些就是节奏。



坦陀罗使用“性”这个词，只要异性相遇。这是一种性现象。如何让你内心的对立相遇，是冥想的全部目的。所以所有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都是性的。不可能有别的，不可能。但是试着去理解“性”这个词的广泛性。



第二个问题：问题2你说过存在是一个整体，一切都是相关的，事物正在相互融合，没有太阳，树就不可能存在，没有树，太阳也不可能存在。



参考以上内容，请解释愚痴和开悟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它们是相关的。开悟和愚痴是对立的两极。开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愚痴存在。如果愚痴从世界上消失，开悟就会同时消失。但由于我们的二元思维，我们总是认为对立就是对立。而它们是互补的，并不是完全相反的。它们是互补的，因为没有另一个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他们不是敌人。出生和死亡不是敌人，因为如果没有出生，死亡就不可能存在。出生创造了死亡存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死亡，出生也不可能存在。



死亡创造了基础——所以每当有人死亡，另一个人就诞生了。在某一点上有死亡，在下一点上立即有出生。他们看起来相反，表面上他们是对立的，但内在深处他们是互相帮助的朋友。我们很容易理解愚痴和开悟，因为我们认为当一个人变得开悟时，愚痴就完全消失了。








这是关于开悟的普通认真——愚痴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这是不对的。相反，当一个人变得开悟时，开悟和愚痴都消失了。



因为如果一个在那里，另一个必然在那里；一个没有另一个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要么一起存在，要么一起消失。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能让硬币的一面消失而保留另一面。



所以，其实，当一个人成佛时，在那一刻，两者都消失了——愚痴和觉悟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意识，剩下了纯粹的存在，冲突的、对立的、制造对立的都已经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佛被问到一个开悟的人会发生什么时，他多次保持沉默。他说：“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能说的都是不真实的。



如果我说他变得沉默了，那就意味着那里一定存在沉默的对立面，否则你怎么会感到沉默呢？如果我说他变得幸福了，那么痛苦一定是并存的。你怎么能感受到幸福而不痛苦呢？佛说：“我能说的都是不真实的。“因此，他一直对一个开悟的人的状态保持沉默，因为我们所有的术语都是双重的。如果你说光，如果有人坚持说，“定义它”，你将如何定义它？你必须引入黑暗，只有这样你才能定义它。你会说，光是黑暗不存在的地方——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伏尔泰曾经说过，只有先定义自己的术语，你才能交流。



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必须定义光，你就必须引入黑暗。然后，如果有人问它什么是黑暗，你就不得不用光来定义它，而光是未定义的。



所有定义都是循环的。他们过去常说，“什么是思想？”而定义是，“非物质。”而“什么是物质？”，定义是“非思想。”这两个术语都没有定义，你在自欺欺人。你用另一个需要定义的术语来定义一个术语。整个语言是循环的，反之亦然。



所以佛说：“我甚至不会说开悟者存在。”因为只有不存在也存在，存在才有可能。所以，他甚至不会说你在开悟之后存在，因为存在必须由不存在来定义。



那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由相反的两极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奥义书中说，如果有人说他是开悟的，就要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因为他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开悟的呢？一定还有一些愚痴可以对比。



如果你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越黑，写字就越白。你不能用白色粉笔在白板上写字。如果你这样做，就不会有文字。需要对比度。如果你觉得你开悟了，这表明黑板就在那里——只有那时你才能感觉到。如果黑板真的消失了，书写也会消失。它同时发生。所以一个佛既不愚痴也不聪明，他就是这样。你不能把他放在任何二元性的任何极点上。两极都消失了。








当它们消失时，是怎么发生的？当两极相遇时，它们相互湮灭并消失。换句话说，你可以说佛既是最愚痴的人，也是最开悟的人。极性已经相遇，会面湮灭了彼此。负和正合在一起了。



现在既没有负也没有正，因为它们相互抵消。减号抵消了加号，加号抵消了减号，它们都消失了，留下了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纯真的存在。你不能说它是开悟的，也不能说它愚痴——或者，你可以说两者都是。



开悟意味着你从一个点跳到非二元。在此之前是二元性。一切都是分裂的。



有人问佛祖：“你是谁？”他笑着说：“很难说。”但那人坚持。他说，一定可以说些什么，因为你在。可以断言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因为你在。但是佛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在，但即使这样说也会让我陷入谎言。”然后这个人走了另一条路。他问：“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佛说：“很难说。



我曾经是一个男人，但后来我的全部都被女人吸引了。当我还是个男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女人，当女人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时，我的男人也和她们一起消失了。现在我不能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很难定义。“当二元性不再存在时，什么都无法定义。因此，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变得开悟，那就意味着愚痴仍然存在。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变得幸福，那就表明你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处于痛苦的境地。如果你说你感到非常幸福，健康，那意味着疾病仍然是可能的。相反的情况会随之而来；如果你携带了一种另一种也会跟上来的。你必须两者都放弃。



当两者相遇时，跌落就发生了。因此，所有宗教的基本实修都是如何让你内心的对立相遇，让它们消失，不留痕迹。你会随着对方的消失而消失。你将不再存在，一些全新的、未知的、难以想象的东西将产生。



这种东西叫做梵，你可以称之为上帝。佛祖更喜欢“涅盘”这个词。



“涅盘”一词的意思就是停止一切，彻底停止过去。



你不能用你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来定义这个新事物。这个新东西是说不清的。



愚痴和开悟也是二元性的一部分。



对我们来说，佛看起来是开悟的，因为我们是愚痴的。对佛来说，他两者都不是。他不可能从二元性的角度来思考。









第三个问题：问题3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克里希纳穆提反对技巧，而Shiva支持这么多技巧吗。



反对技巧只是一种技巧。不仅克里希那穆提在使用这种技巧，它以前也被使用过很多次。这是最古老的技巧之一，没有什么新鲜的。两千年前，菩提达摩就使用了它。他把现在的禅宗传入了中国。他是一名印度僧侣，一名来自印度的僧侣。他不相信任何技巧。禅宗没有任何技巧。禅宗大师说，如果你做了什么你就会错过，因为谁会做？你本身就是症结，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从你身上诞生。谁将作出努力？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必须被摧毁——你不能在思想的帮助下摧毁思想本身。无论你做什么，你的思想都会被加强。



所以禅宗说没有技巧，没有方法，没有经文，也不可能有上师。但最美妙的是，禅宗创造了最伟大的大师，禅宗大师书写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文。通过禅宗，成千上万的人获得了涅盘——但他们说没有技巧。



因此，必须理解的是，否定技巧也是基本的技巧之一。



强调的是“不”，这样你的思想就会被否定。头脑可以有两种态度——是或否。这是两种可能性，两种选择，就像它们在任何事情中一样。



不代表女性，是代表男性。所以你可以用否定的方法，也可以用肯定的方法。如果你遵循“是”的方法，那么有很多方法——但你必须说“是”，而且可能有很多“是”。如果你遵循no，那么方法就不多了，只有一个，因为不可能有很多no。



看看这一点：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类型的有神论者。



目前至少有三百种宗教存在。所以有神论有三百种寺庙，教堂，经文。但是无神论只有一种，不可能有两种。无神论者没有教派。当你说没有上帝时，事情就结束了。你不能区分两个否定，你不能做出任何区别。但当你说，“是的，有上帝”，那么就有可能存在差异。因为我的肯定会创造我自己的上帝，而你的肯定会创造你自己的上帝。你的“是”可以对耶稣说，我的“是”可以对奎师那说——但当你说“不”时，所有的“不”都是相似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地球上没有无神论的教派。



无神论者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圣经，他们没有任何教堂。



当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态度时，没有什么不同，简单的拒绝就足够了。技巧也是如此：不只有一种技巧，是的有一百一十二种，甚至更多的技巧都是可能的。您可以创建新的组合。



有人说，我教的方法，冥想的动态方法，不包括在这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它之所以不包括在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组合，但它所包含的一切都在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一些部分在一种技巧中，另一些部分在另一些技巧中。这一百一十二是基本方法。你可以用它们创造数千个。没有尽头。



任何数量的组合都是可能的。



但是那些说没有方法的人只能有一种方法。你不能创造太多的没有。所以，菩提达摩，临济，睦州，克里希那穆提，只有一种方法。









事实上克里希那穆提是在一系列禅宗大师之后出现的。他在说禅宗。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禅宗总是看起来很新鲜，原因是禅宗不相信经文，不相信传统，不相信技巧。



因此，无论何时不再出现，它都是新鲜的。是的，相信传统，相信经书，相信大师。只要有“是”，它就会有一个漫长的无起点的传统。那些说是的人，奎师那或马哈维亚，他们继续说，然而没有说任何新的话。



马哈维亚说：“在我之前，二十三位锡山卡也教过同样的东西。”奎师那说：“我之前，这位先知给了这位先知这个信息，这位先知又给了这个……，这个信息一直在流传。我没有说任何新的话。”“是”永远是旧的，永恒的。“不”永远看起来都是新的，就好像它突然出现了一样。不可能有传统的根源。它已展开。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看起来很新。他是不。



这种“否定技巧”的技巧是什么？它是可以使用的。这是杀死和摧毁思想的最微妙的方式之一。思想试图抓住一种支撑；思想需要支撑才能存在，它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因此，它创造了许多类型的支撑——教堂、圣经、《圣经》、《古兰经》、《薄伽梵歌》——然后它是快乐的，有一些东西可以坚持。但随着这种坚持，思想仍然存在。



这种无技巧的技巧坚持要摧毁所有的支撑。所以它会坚持说没有圣经。没有一本圣经是有用的，因为圣经不过是文字；没有一个薄伽梵歌可以提供任何帮助，因为你通过薄伽梵歌了解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借来的，真理是不能借来的。任何传统都没有任何帮助，因为真理必须真实地、亲自实践。你必须来找它，它不能转移给你。没有一个大师可以把它送给你，因为它不是财产。它是不可转让的，它不能被传授，因为它不是信息。



如果一个师傅教你，你只能学到单词、概念和教义。没有一个师傅能让你成为一个成道的人。这种意识必须发生在你身上，而且必须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发生。如果它是通过一些帮助发生的，那么它是有依赖的，它不能引导你获得最终的自由和解脱。



这些都是这种无技巧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批评、否定和争论，支撑被摧毁了。然后你就孤身一人，没有上师，没有经文，没有传统，没有教堂，无处可去，无处依靠。你被留在真空中。事实上，如果你能想象这个空，并准备好融入其中，你就会改变。但思想是非常狡猾的。如果克里希那穆提对你说这些事——没有支撑，没有执着，没有大师，没有经文，没有技巧——你就会执着于克里希那穆提。有许多人紧紧抓住他。思想再次创造了一个支撑，然后整个要点就错过了。



许多人来找我，他们说：“我们的思想正处于痛苦之中。如何获得内在的平静，如何获得内在的沉默？”如果我给他们一些技巧，他们会说：“但技巧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一直在听克里希那穆提的话。”然后我问他们，“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当你问‘如何达到沉默’时，你是什么意思？你在要求一种技巧，但你仍然会听克里希那穆提的。











为什么？如果没有大师，如果真实的东西无法传授，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听他说话？他什么都教不了你。但你继续听他的话，你就完了。你现在已经开始坚持这种没有技巧的做法了。所以，每当有人给你技巧时，你会说，‘不，我们不相信技巧。’你仍然没有沉寂。那么发生了什么？你在哪里错过了？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技巧，如果你没有任何技巧，你一定已经达成了。但是你还没有达成。“我们忽略了基本点；基本点是，要想让这种无技巧的技巧发挥作用，你必须摧毁所有的支撑，你不能执着于任何东西。这是非常艰巨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有这么多人一直在听克里希那穆提的话，但他们什么都没发生。这是如此艰巨和困难，几乎不可能保持不受支撑。”保持完全的孤独，并警惕不允许思想创造任何支撑。因为思想是非常狡猾的，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微妙的支撑。你可以扔掉《薄伽梵歌》，但你会用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填满这个空间。你可能会嘲笑穆罕默德，也可能会嘲笑马哈维亚，但如果有人嘲笑克里希那穆提，你就会生气。再次在死循环里兜圈子，你创造了一个支撑，你紧紧抓住。



不执着是这种方法的秘密。



如果你能做到，那就很好；如果你做不到，那就不要欺骗。然后是方法。使用它们！然后要清楚，你不能独自一人，所以你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是可能的。通过帮助，转变也是可能的。



这些都是对立的——不，是，这些都是相反的。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开始，但你必须决定你自己的想法和它的作用。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独自一人。。。。



有一次，我住在一个村子里，一个男人来了，他对我说：“我很困惑。我的家人正在为我安排婚姻。”他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说：“我不想卷入这一切。我想成为一名桑雅生，我想放弃一切。那么你有什么建议？”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但你是来接受我的建议的。当你来接受建议时，这表明你需要支撑，你需要。你很难适应没有婚姻，因为那也是一种支撑。”你不能没有妻子，你不能没有丈夫，但你认为你可以没有师傅？不可能的，你的思想在各个方面寻找支撑。你为什么去找克里希那穆提？你去学习，你去被教导，你去借用知识。



否则就没有必要了。很多时候，朋友们会说：“如果你和克里希那穆提见面，那就太好了。”

所以我告诉他们，“你去问克里希那穆提，如果他想见面，我会来的。但那里会有什么？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谈论什么？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有什么必要？但他们说，”如果你们都见面就好了。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会很乐意听你说的。“所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位名叫法里德的穆罕默德神秘主义者正在旅行。当他来到另一位神秘主义者卡比尔的村子附近时，法里德的追随者们说，如果他们两个都能见面，那就太好了。当卡比尔的门徒知道这件事后，他们也坚持说，法里德经过时，我们应该邀请他进来。所以卡比尔说：“没关系。”法里德还说：“没事。我们会去的，但当我进入卡比尔的小屋时，什么都不要说，保持沉默。”法里德在卡比尔的棚屋里呆了两天。全场鸦雀无声。他们默默地坐了两天，然后卡比尔来到他的村庄边缘，为法里德送行，然后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他们一离开，两人的追随者就开始发问。



卡比尔的追随者问他：“这是什么？这变得很无聊。你安静地坐了两天，连一句话都没说，我们非常想听。”法里德的追随者还说：“这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很奇怪。连续两天，我们一直在看，在等，在等这次会议的结果。”。









但什么也没有说。据报道，法里德说：“你是什么意思？”？两个知道的人，不会说话；两个不知道的人可以说很多话，但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唯一的可能性是一个知道的人，和一个不知道的人交谈。”卡比尔说，“无论谁说了一个词，都会证明他不知道。”。“你继续寻求建议，你继续寻找支撑。你会意识到，如果你不能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留下来，那么最好在知情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支撑，一个向导。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你对自己已经足够了，那就停止寻求克里希那穆提或任何人。停止去，保持孤独。”。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独自一人身上，但这种现象非常罕见。



有时，对于数百万人中的一个人来说，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这并非没有任何原因。



这个人可能已经寻求了很多世；他可能已经找到了许多支撑，许多大师，许多向导，现在他可以独自一人了。



只有这样才会发生。但每当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独自达到了极致，他就会开始说这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这很自然。



因为它只发生在克里希那穆提身上，他继续说它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正在寻求支撑，这表明只凭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不要被自己欺骗！你的自我可能会感觉很好，“我不需要任何支撑！”自我总是认为，“只有我一个人就够了”，但这种自我不会有帮助。



这将成为最大的障碍。否定技巧也是一种技巧，但只适用于非常特定的人；对于那些在许多世中挣扎过，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独处的地步的人来说，这项技巧是一种帮助。如果你是那种类型的人，我很清楚你不会在这里。所以我不担心那个人，他不会在这里。他不可能在这里。不仅不在这里，他不可能和任何师傅在一起，倾听、寻找、探索、练习。哪儿也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离开他，我们不需要讨论他。



这些技巧适合你。这就是我的结论。克里希那穆提是在对不可能在那里的人说话，而我是在为在这里的人说话。克里希那穆提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但他在对错误的人说。一个可以独处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方法、任何支持、任何经文、任何上师都可以接触到的人，不会去听克里希纳穆提讲话，因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而那些将去听的人，他们不是那种类型的，他们将陷入深深的困难——他们是。他们需要支撑，但他们的思想一直认为不需要支撑。他们需要一个上师，但他们的思想一直在说上师是一个障碍。他们需要技巧，但他们从逻辑上讲得出的结论说技巧是无用的。他们深陷困境，但麻烦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在你开始做某事之前，你必须试着了解你有什么类型的思想，因为最终，上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




那最终的将通过你的思想来实现，命运将在你的思想中实现——所以要理解它，不要让任何自我困惑你。只要了解你是否需要支撑、指导、技术和方法。如果你需要它们，就去找它们。如果你不需要它们，毫无疑问：独自一人，解开，独自行动，解开。两种方式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是和否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你必须弄清楚你的道路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问题4你说Shiva不是一个体系的创建者，教派不能围绕他的教导形成。但像佛、马哈维亚、耶稣、葛吉夫 这样的人，似乎都是伟大的体系创建者。为什么他们必须是体系创建者？请解释一下体系创建的优点和缺点。你是一个多体系的创建者吗？



有两种可能性：你可以创建一个体系来帮助人们，创建多个体系来帮人们，或者另一种可能性，你可以尝试摧毁体系来帮人。又是肯定和否定，又是截然相反。在这两方面你都可以帮助别人。



达摩是一个体系的破坏者，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体系的破坏者，整个禅宗传统都是体系的破坏者。



马哈维亚、穆罕默德、耶稣、葛吉夫都是伟大的体系创建者。问题总是在于，我们不能同时理解这两个矛盾的东西：我们认为任何一个都可以是对的，但两者一起不可能是对的。如果体系创建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说体系破坏者一定是错的。或者，如果体系破坏者是对的，那么体系创建者一定是错的。不，两者都是对的。



一个体系意味着要遵循一个模式，一个清晰的地图，这样就不会产生怀疑，不会产生犹豫不决，你可以带着绝对的信念遵循。记住这一点：建立一个体系是为了创造信仰，创造信任。如果一切都清楚，那么信任就会更容易。如果你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数学上的回答，那么你将处于一种毫无疑问的状态，你就可以继续了。所以有时候马哈维亚也会回答你荒谬的问题。



这些都是徒劳的问题，毫无意义，但他会回答的。他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回答，这有助于你获得信任，因为信任的品质是必要的。



当有人试图深入未知时，需要一种深深的信任，否则就无法移动。这会很危险，你会害怕。天很黑，道路不清晰，一切都很混乱，每一步都会让你陷入越来越不安全的境地。因此，需要制定体系，以便一切都有计划：你知道关于天堂、地狱和终极解脱的一切，以及你将从哪里出发，从哪里经过。



每一寸都已绘制好。这会给你一种安全感，一种一切都很好的感觉。



人们以前去过那里，你不会进入无人区，也不会进入未知。一个体系使它看起来像是已知的。这是为了帮助你，只是为了给你支撑。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会有能量去行动。如果你心存疑虑，你会消耗能量，行动也会很困难。



体系创建者试图回答所有类型的问题，他们创造了一个整洁的地图。拿着地图，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好，你可以继续了。



但我告诉你，每个体系都是人为的。每个体系都只是为了帮助你。这不是真的。任何体系都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一个手段。但这很有帮助，因为你的整个人格都是如此的不真实，即使是不真实的手段也会有所帮助。你们生活在谎言中，无法理解真理。



一个体系意味着更少的谎言，然后更少的谎言。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当真理向你揭示时，这个体系将变得毫无意义，它将简单地消失。







当舍利弗开悟，达到最终目标时，他从那一里回过头来，看到整个体系已经消失了。他所学到的东西都不在那里。于是他对佛说：“你教给我的整个体系都消失了。”佛对他说：“保持沉默，不要告诉其他人！它已经消失了，它必须消失，因为它从未存在过，这是一种虚构——但它帮助你走到了这一步。”。



不要告诉那些还没有达到的人，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任何知识，他们就会放弃。他们无法独自前往无保护的未知。“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我自己的经历是，人们来找我，他们说，”现在冥想正在深入，但我们很害怕。当你感到“将要消亡”的恐惧时，一种终极的感觉必然会到来，就好像死亡即将来临。当冥想达到顶峰时，它就像死亡一样。我告诉他们，“别担心，我和你在一起。”。“然后他们感觉很好。我不能在那里——不可能！没有人能在那里。这是假的。没有人可以在那里，你将独自一人。这个点是完全孤独的点。但当我说，“我会在那里，别担心，你去吧”时，他们觉得很好，他们会动起来。如果我说，“你将独自一人，没有人会在那里”时，他们会后退一步。到了一定会有恐惧的地步。深渊就在那里，他们会摔下去——我必须帮助他们摔下去。所以我说我在那里，你就跳。他们跳了！跳完之后，他们会知道没有人在那里，但现在，整个事情都结束了。他们不会回来了。这是一个手段。”。



所有的体系都是帮助的手段：帮助那些充满怀疑的人，帮助那些不信任的人，帮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为了帮助人们无所畏惧地进入未知，我们创建了体系。



在这些体系中，一切都像是虚构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体系的原因。



马哈维亚创建了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是根据追随者的需求创建的。



所以他创建了一个体系。是虚构的，但非常有帮助，因为许多人都通过它找到了真理。当他们到达时，他们知道这个体系是错误的——但它起了作用。



佛把真理定义为“有用的东西”。他对真理的定义是“有用的东西”。如果谎言能起作用，那它就是真理；如果真理不能起作用，那么它就是假的。



有这么多体系，每个体系都有帮助。但每个体系都不能帮助每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旧的宗教坚持说人不该改变宗教信仰，因为尽管一段时间后，思想可以适应一个体系，并且可以改变，但在内在深处，你永远不会改变，一个新体系永远不会对你有用。一个印度教徒可以成为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可以成为印度教徒，但在七岁之后，思想几乎是固定的，受制约的。因此，如果一个印度教徒成为基督徒，他在内在深处仍然是一个印度教徒，而基督教体系对他没有帮助。他已经失去了与自己体系的联系，而这个体系本可以发挥作用。



印度教徒和犹太人一直反对转换。不仅反对转换——如果有人想自愿加入他们的宗教，他们会抵制。他们会说：“不，走你自己的路。”

因为一个体系是一种伟大的无意识现象；它必须深入无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帮助。否则，它就于事无补，这是人为的。它就像语言一样。你永远不能像说母语那样说任何语言，

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无能为力。无论你在别人的语言中变得多么高效，它都将是肤浅的。在内心深处，你的母语将继续影响它。你的梦想将在你的母语中；无意识将与原始语言一起发挥作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强加在它之上，但它是无法取代的。






宗教体系就像语言，它们就是语言。但如果它们深入，它们会有所帮助，因为你感到自信。体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信心。



你感到信任，所以你迈出了坚定的一步——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这种了解会有所帮助。



但也有体系破坏者，它们也有帮助。这是一个有节奏的循环，就像白天和夜晚一样——白天又来了，夜晚又来了。它们很有帮助，因为有时当有这么多体系时，人们会感到困惑，而不是随着地图移动，地图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他们无法携带它们。它总是发生。



例如，一个传统，一个非常长的传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会给人信心，因为它太长了。



但因为它太长了，它也很重，所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不但没有帮助你移动，你还因此而不能移动。你必须卸下负担。因此，有一些体系破坏者会从你的脑海中摧毁体系，减轻你的负担，帮助你移动。它们都有帮助，但这取决于情况。这取决于年龄，取决于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个时代，体系变得非常沉重和混乱。由于许多原因，重点丢失了。以前，每个体系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耆那教徒诞生了，耆那教徒活着，耆那教徒死了。他不学习印度教经文，这是被禁止的。他没有去清真寺或教堂，那是一种罪过。他生活在体系的墙里。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渗透到他的脑海中，所以没有任何困惑。



但这一切都被摧毁了，每个人都熟悉其他一切。印度教徒在读《古兰经》，穆罕默德教徒在读薄伽梵歌。基督徒正在向东方移到，东方正在向西方移动。一切都很混乱。过去来自体系的信心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渗透到你的脑海中，事情变得一团糟。耶稣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那里的人，奎师那已经渗透了，穆罕默德也渗透了。他们在你的内心深处相互矛盾。现在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圣经》说的跟《薄伽梵歌》恰恰相反。穆罕默德说的跟马哈维亚恰恰相反。



他们自相矛盾。你已经不在任何地方了。你没有归属，你只是站在那里困惑。没有一条路是你的。在这种心态下，摧毁体系可能会有所帮助。因此克里希那穆提在西方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在东方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东方仍然没有西方那么困惑，因为东方对其它的教育仍然没有那么好。西方痴迷于了解其它。他们知道的太多了。现在没有一个体系是真实的，他们知道一切都是虚构的，一旦你知道了，它就不会起作用。



克里希那穆提吸引他们，因为他说离开所有体系。如果你能离开所有的体系，你就会变成未融合的——但这取决于你。它可能会发生，就像几乎总是发生的那样，所有的体系都会留在那里，这个摧毁所有体系的新体系也会进入。所以又增加了一种疾病。



耶稣继续说话，奎师那继续说话——然后克里希那穆提也进来了。



你的大脑变成了巴别塔——太多的舌头，你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只是觉得疯了。



如果你能相信一个体系，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如果你不相信任何体系，那就放弃一切。然后完全清洁，没有负担。但是，不要仅仅处于这两种选择的中间。似乎每个人都只是在中间。有时你向右移动，有时向左移动，然后再向右移动，然后向左移动——就像时钟的钟摆一样。



你从这边到那边，从这个到那个。这场运动可能会让你觉得你在继续。你哪儿也没去。每一步都会取消另一步，因为当你向右移动，然后向左移动时，你会继续自相矛盾。最后你只是困惑，困惑，一片混乱。









要么完全卸下负担——这会很有帮助。你会干净、天真、纯真，你可以飞翔——或者，如果这种理解对你来说太危险了，如果你害怕卸下负担，因为这会让你进入真空，进入空虚，如果卸下负担看起来很危险，你很害怕，那么选择一个体系。但有很多人继续对你说，一切都是一样的——《古兰经》说的一样，《圣经》说的一样，《薄伽梵歌》说的也一样，他们传达的信息也是一样的。这些人是最令人困惑的人。《古兰经》、《圣经》、《薄伽梵歌》，它们说的不一样，它们是体系。清除体系。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有时是矛盾和对立的。



例如，玛哈维亚说，非暴力必须是关键。如果你是暴力的，甚至是轻微的暴力，那么终极现实的大门对你来说是关闭的。这是一种技巧。要想完全不暴力，需要彻底净化你的身心——两者兼而有之。



你必须被彻底净化，只有这样你才会变得非暴力。这个变得不暴力的过程将彻底净化你，这个过程将成为终极。



而奎师那的信息恰恰相反。他对阿诸那说：“不要害怕杀戮，因为灵魂是不能被杀死的。你可以杀死身体，但你不能杀死灵魂。为什么要害怕呢？身体已经死了，所以死的会死，活着的会活着。你不必担心。这只是一场玩耍。”他也是对的，因为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一点——灵魂不能被摧毁——那么整个生命就会变成一场游戏，一部小说，一部戏剧。如果整个生命变成了一场戏剧，甚至谋杀和自杀对你来说也成了一场戏，不仅仅是在思考，而是你意识到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死亡也会让你成为见证人，而这种见证将成为超越。。。你将超越世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戏剧——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只有一场梦。你不必担心。



但这两件事完全不同。它们最终会到达相同的终点，但你不应该混淆它们。如果你把它们混在一起，你会很痛苦。体系创建者一直在那里帮助你，体系破坏者一直在那里帮你。但似乎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是如此，如此坚定，如此狡猾，你总是会找到一些漏洞来逃脱。佛、奎师那和耶稣——每个世纪他们都在教导某些东西。你一直在听，但你很滑头。



你听着，却没听。你总是会发现一些东西，一些洞，从那里你可以逃离。现在现代思维的诀窍是，如果有一个体系，如果葛吉夫在教学，那么人们会去找他说，“克里希那穆提说没有体系。”同样的人会去找克里希那穆提——克里希纳穆提不教体系——他们会说：“葛吉夫说，没有体系什么都做不了。”因此，在葛吉夫附近，他们利用克里希那姆提作为逃跑的漏洞；而在克里希那穆提附近，他们使用葛吉夫作为逃跑的伎俩。但他们并没有欺骗任何人，他们只是在摧毁自己。



葛吉夫可以帮助，克里希那穆提可以帮助，但他们不能在对抗中帮助你。你必须对某些事情有把握。第一，要么你需要帮助，要么你不需要帮助。第二，要么你可以无所畏惧地进入未知，要么你做不到。第三，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技术，没有任何体系，你能前进一英寸吗？你必须在内心决定这三件事：分析你的头脑，打开它，审视它，并确定你有什么样的头脑。如果你确定你不能独自完成，那么你需要一个体系、一个师傅、一本圣经、一种技巧。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独自完成，那么就不需要其他任何事情了。你是师傅，你是经文，你是技巧。但要诚实，如果你觉得不可能做出决定——也不容易做出决定——如果你感到困惑，那么首先尝试一个师傅、一种技巧、一个体系。










尽力去尝试，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它就会发生。如果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你就可以决定，现在你将拥有一切，你将独自一人。那也很好。



但我的建议是，你应该从一个师傅、一个体系、一种技巧开始，因为从两个方面来看，这都是好的。如果你能通过它实现，那就很好；如果你不能通过它来实现，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徒劳，你可以放弃它，然后你可以独自前进。然后你就不需要克里希那穆提告诉你不需要师傅了，你会知道的。然后你就不会需要任何禅宗教学来告诉你扔掉你的经文并烧掉它们，你已经把它们烧掉了。



因此，与一位师傅、一个体系、一种技巧一起前进是件好事——但要真诚。



当我说要真诚时，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对师傅尽心尽力，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它就会发生。如果什么都不可能发生，那么你可以知道这不是你的路，你可以独自前行。



结束。



=======================================================


第77章：成为每个人



经文：

106. FEEL THE CONSCIOUSNESS OF EACH PERSON AS YOUR OWN CONSCIOUSNESS. SO, LEAVING ASIDE CONCERN FOR SELF, BECOME EACH BEING.
106.感覺每個人的意識有如你自己的意識。因此，拋開對於自身的顧慮，成為每一個存在。

107. THIS CONSCIOUSNESS EXISTS AS EACH BEING, AND NOTHING ELSE EXISTS.
107.這意識存在為每一個存有，沒有任何其他事物存在。

108. THIS CONSCIOUSNESS IS THE SPIRIT OF GUIDANCE OF EACH ONE. BE THIS ONE.
108.此意識是指引每一個人的神靈。成為此者。



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人类问题的产生源于人类的自我意识。

意识给每个人一种分离的感觉，而你与存在分离的感觉会产生所有的问题。基本上，这种感觉是虚假的，任何基于虚假的东西都会造成痛苦，会造成问题，会造成混乱。无论你做什么，如果它是基于这种虚假的分离，它都会出错。



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解决人类痛苦的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意识给你一种感觉，你是你存在的中心，意识让你意识到别人是“别人”，你与他们不同。



这种差异只是因为你有意识。当你睡着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你再次融入了宇宙。因此，如此多的幸福来自睡眠。早上，你会感到神清气爽，精神焕发，再次焕发活力。



深度睡眠中发生了什么？你正在失去自我，你正在失去自己，你正在陷入与宇宙的统一。



在统一中回落会让你变得新鲜和有活力，早上你会感到幸福。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所有的冲突，所有的干扰，都消失了；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死亡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当你分离的时候，死亡才有可能。如果你没有分离，那么死亡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分离，谁会死？如果你不分离，谁会受苦？所以所有的Tantra、瑜伽和其他冥想方法都只是为了让你意识到分离是虚假的，不分离是真实的。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一点，你将完全不同，因为中心将从你身上消失，它将在宇宙中占据正确的位置。你将只是这浩瀚海洋上的一个波浪。你不会分离，所以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感到不安全。你将不会感受到即将死亡和毁灭的痛苦。所有这些都随着自我而消失。



印度教徒一直认为三摩地是有意识的睡眠。在睡眠中，你会自然而然地不在了。存在是，而你不再是；但你是完全无意识的，所以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同样的现象能够有意识地发生，你就会变得开悟。佛移动到同一个源头，移动到你每晚在深度睡眠、无梦睡眠中移动的同一个根源。但是佛有意识地、警觉地、有意识地走向那个源头。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从那个深层次的源头回来时，他会完全不同。



旧的消失了，一个新的存在，一种新的能量从中产生。这个存在的中心是宇宙；随着中心的转移，你所有的担忧，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地狱都消失了，只是消失了。它没有得到解决，根本不存在。没有自我，它就不可能存在。]那么，如何有意识地深度睡眠呢？如何有意识地进入睡眠？当你失去自我时，如何保持警觉？自我是一种副产品，是你整个成长过程的副产品，也是人生自然过程的副产物。它必须在那里。没有其他办法。没有人能在不涉及自我的情况下进化。但是，当自我可以被抛弃也应该被抛弃时，存在就会超越它。











自我就像鸡蛋的外壳。它是需要的，它是保护的。就像种子的外壳一样，它是需要的，它是保护的。但是，如果保护得太多，这种保护也可能变得危险。如果它继续保护，不让种子发芽，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障碍。它必须融入地球，这样内在的生命才能从中进化出来。它必须死亡。



种子必须死亡。每个人生来就是种子。自我是外壳；它保护孩子。如果一个孩子生来就没有自我，没有“我存在”的感觉，他就无法存在。他将能够保护自己，他将无法斗争，他将不能以任何方式存在。



他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心。即使它是假的，它也是需要的。但是，当这种帮助成为阻碍的时候，总会到来。它保护你不受外界的影响，但它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不允许你，内在的存在，传播，超越它，发芽。所以自我是需要的——然后超越自我也是需要的。



如果有人带着自我而死，他就已经像种子一样死去了。他死了，却没有真正获得可能的命运，没有有意识地获得存在。这些技巧是为了如何摧毁这颗种子。



第一个技巧：感觉每个人的意识就像你自己的意识一样。



所以，抛开对自我的关注，成为每一个存在。



把每个人的意识当作你自己的意识来感受。事实上是这样，但感觉不是这样。你感觉到你的意识是你的，而别人的意识你从未感觉到。你最多可以推断出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你之所以推断，是因为你认为，因为你是有意识的，所以像你这样的其他生物一定是有意识。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你感觉不到他们有意识。



这就像当你头疼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头痛，你有意识。但如果别人头疼，你会推断——你感觉不到别人的头痛。你只是简单地推断，他说的任何话都一定是真的，他一定有和你一样的东西。



但你感觉不到。


只有当你意识到别人的意识时，这种感觉才会产生——否则这只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你相信，你相信，别人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任何话都值得相信，因为你也有类似的经历。



有一个逻辑学派说，你不可能知道别人的任何事。最多可以有一个推论，但不可能知道别人的任何事。你怎么知道别人和你一样有痛苦，别人和你同样有焦虑？其他人在那里，但我们无法穿透他们，我们只能触摸他们的表面。他们的内心仍然未知。我们仍然封闭着自己。



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是一个有感觉的世界，它只是从逻辑上、理性上推断出来的。思想说它在那里，但思想却没有被它打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待他人时，把他们当作是物而不是人。我们与人的关系也是与事物的关系。



丈夫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东西：他占有她。妻子占有丈夫也像占有一样。如果我们把对方当作人来对待，那么我们就不会试图占有他们，因为只有东西才能占有。














人意味着自由。人不能被占有。如果你试图占有它们，你会杀死它们，它们会变成东西。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实际上不是“我与你”的关系，在内心深处，它只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其他人只是一种被操纵、被使用、被利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爱意味着把对方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作为一种自由，作为和你一样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你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是物品，那么你就是中心，一切都是可以利用的。这种关系变得功利。事物本身没有价值——价值在于你可以使用它们，它们为你而存在。你可以和你的房子有亲戚关系——房子是为你而存在的。它是一种实用程序。汽车为你而存在，但妻子不为你而存，丈夫也不为你存在。丈夫为他自己而存在，妻子为她自己而存在。一个人是为自己而存在的；这就是做人的意义。如果你允许一个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把他简化为一件事，你就会慢慢地开始感受他。否则你就感觉不到。你们的关系将保持概念性的、理智的、头脑对头脑的、面对面的——但不是心对心。



这个技巧说，感受每个人的意识就像你自己的意识一样。这将是困难的，因为首先你必须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即使这样也很困难。



耶稣说：“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这是一样的，但对方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人。他必须以自己的权利存在，而不是被剥削、操纵、利用，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首先，对方必须成为一个人；别人必须成为“你”，和你一样有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应用这项技术。把每个人的意识当作你自己的意识来感受。首先感觉到对方是有意识的，然后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你可以感觉到对方和你有同样的意识。真的，“他者”消失了，只有一种意识在你和他之间流动。你变成了一个意识流动的两极，一股电流的两极。



在深深的爱中，两个人不是两个人。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已经形成，它们只是变成了两极。两者之间有某种东西在流动。当这种流动存在时，你会感到幸福。如果爱给予幸福，那么它给予幸福只是因为这一点：两个人，仅仅在一瞬间，就失去了自我——“另一个”就消失了，一体性就在一瞬间产生了。如果它发生了，它是狂喜的，它是幸福的，你已经进入了天堂。只要一瞬间，它就可以改变。



这项技术表明，你可以对每个人都这样做。在爱中，你可以和一个人一起做，但在冥想中，你必须和每个人一起做。任何靠近你的人，只要融入他，就会觉得你们不是两个生命，而是一个流动的生命。



这只是在改变格式塔。一旦你知道怎么做，一旦你做到了，这就很容易了。一开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太拘泥于自我了。很难失去它，很难成为一股流动。因此，一开始你最好尝试一些你不太害怕或恐惧的事物。



你不会那么害怕一棵树，所以它会更容易。坐在树旁，感受这棵树，感觉你已经和它融为一体，你内心有一种流动，一种交流，一种对话，一种融化。坐在一条流动的河流旁，感受着它的流动，感觉自己和河流融为一体。躺在天空下，只觉得你和天空融为一体。一开始，这只是想象，但渐渐地，你会觉得你正在通过想象触摸现实。











然后和别人一起尝试。这在一开始是困难的，因为有一种恐惧。



因为你一直在把人简化为事物，你担心如果你允许某人如此亲密，他也会把你简化为事物。这就是恐惧。因此，没有人允许太多的亲密关系：一个缺口总是需要保持和保护的。过于亲密是危险的，因为对方可以把你变成一种东西，他可以试图占有你。这就是恐惧。你试图将他人转化为事物，而其他人也试图将你转化——没有人想成为一种事物，没有人想变成一种手段，没有人愿意被利用。



这是最有辱人格的现象，被简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你自己的价值。但每个人都在努力。正因为如此，人们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很难在人身上开始这种技术。



所以，从一条河开始，从一座山开始，从星星开始，从天空开始，从树木开始。一旦你开始了解当你与这棵树融为一体时会发生什么的感觉；一旦你知道当你与河流融为一体时，你会变得多么幸福，你是如何在不失去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获得整个存在的，那么你就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尝试。如果和一棵树、一条河在一起如此幸福，你无法想象和一个人在一起会有多幸福，因为一个人是一个更高的现象，一个更进化的存在。



通过一个人，你可以达到更高的经验高峰。如果你能对一块石头欣喜若狂，对一个人你就能感觉到神圣的狂喜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从你不太害怕的事情开始，或者，如果有一个人是你爱的，一个朋友，一个心爱的人，一个爱人，你不害怕他，你可以和他非常亲密，没有任何恐惧，你可以失去自己，而不会害怕他会把你变成一个东西——如果你有这样的人，那么试试这个技巧。有意识地爱上他。当你有意识地迷失在某人身上时，那个人就会迷失在你身上；当你敞开心扉，你流入对方，对方也开始流入你，这是一次深层的交会。



两种能量相互融合。在这种状态下，没有自我，没有个体，只有意识。如果这在一个人身上是可能的，那么在整个宇宙中也是可能的。圣人所说的狂喜，三摩地，只是一个人和整个宇宙之间的一种深深的爱的现象。



把每个人的意识当作你自己的意识来感受。所以，抛开对自我的关注，成为每一个存在。我们总是关心自己。即使在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也关心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爱情会变成一种痛苦。它可以变成天堂，但也可以变成地狱，因为即使是情侣也会关心自己。对方被爱是因为他给了你幸福，对方因为你和他在一起感觉很好而被爱，但对方仍然不被爱，就好像他是自己有价值的东西。



价值来自于你的享受。你感到欣慰，你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对方变得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在使用对方。



关心自己意味着剥削他人。只有当对自我的关注消失时，虔诚的意识才能存在，因为那样你就变得不剥削了。有了存在，你们的关系就成了一体，不是剥削，而是纯粹的分享，纯粹的幸福。你没有使用，你没有被使用——这完全是对存在的庆祝。



但对自我的关注必须被抛弃。。。而且它是根深蒂固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

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在一本奥义书中说，丈夫爱他的妻子，不是为了妻子，而是为了他自己；母亲爱孩子，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她自己。对自我的关注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为了自己。这意味着你总是满足自我，喂养自我，喂养一个虚假的中心，这个中心已经成为你和宇宙之间的障碍。











丢掉对自我的关心。如果有时，甚至在几分钟内，你能丢掉对自我的关注，转而关注他人，关注他人的自我，你将进入一个不同的现实，一个不同维度。因此如此强调服务、爱和同情。因为同情、爱、服务意味着关心他人的自我，而不是自己的自我。



但是你看。。。人类的心灵是如此狡猾，以至于它把服务、同情和爱转化为对自我的关注。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服务，他的服务是周到的。



真的，没有其他人能像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那样深入而热情地服务。没有一个印度教教徒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穆罕默德教徒能做到，因为耶稣非常强调服务。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为穷人、病人、病人服务，但在内心深处，他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这种服务只是一种到达天堂的方法。他并不关心他们，他根本不关心他们，而是关心自己。通过服务，他可以实现更伟大的自我，所以他在做服务。但他错过了基本点，因为服务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关心——另一方是中心，而你已经成为了外围。



改天试试吧。让某人成为中心——然后他的快乐变成你的快乐，他的痛苦变成你的痛苦。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发生在他身上，流向你。但他是中心。如果有一次，甚至一次，你能感觉到对方是中心，而你只是他的外围，你就进入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存在，一种不同维度的体验。因为在那一刻，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幸福，以前未知，以前从未体验过。只要把对方放在心上，你就会失去所有的痛苦。在那一刻，你将没有地狱；你已经进入了天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因为自我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如果你能忘记它，如果你能化解它，所有的痛苦都会随之消散。



把每个人的意识当作你自己的意识来感受。所以，抛开对自我的关注，成为每一个存在。成为树，成为河，成为妻子，成为丈夫，成为孩子，成为母亲，成为朋友——这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刻实践。



但一开始会很困难。所以每天至少做一个小时。在那一小时里，无论你周围发生了什么，都会变成那样。你会想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你必须练习它。



和那棵树坐在一起，感觉自己变成了那棵树。当风来了，整棵树都开始颤抖时，感受你内心的颤抖；当太阳升起，整棵树变得有活力时，感受你身上的活力；当一场阵雨来临，整棵树都满足了，一种漫长的渴望和等待消失了，这棵树完全满足了，对这棵树感到满足。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微妙的氛围，意识到一棵树的细微变化。



你见过那棵树很多年了，但你不知道它的心情。有时它是快乐的；有时它是不快乐的。有时它是悲伤的、死亡的、担忧的、沮丧的；有时它是非常幸福的，欣喜若狂。有心情。这棵树是有生命的，它有感觉。如果你和它融为一体，你就会感觉到它。然后你会感觉到这棵树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树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还是满意；不管这棵树是否热爱存在——是反对还是愤怒；无论这棵树是暴力的还是多愁善感的。当你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时，这棵树也在改变——如果你能感受到与它的深厚亲和力，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同理心。









同理心意味着你变得如此富有同情心，当你真的成为了一。树的心情变成了你的心情。然后，如果这件事越来越深入，你可以交谈，你可以与树进行交流。一旦你了解了它的情绪，你就开始理解它的语言，这棵树就会和你分享它的想法。它将分享它的痛苦和狂喜。



这可能发生在整个宇宙中。



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试着对某件事感同身受。一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很愚蠢。你会想，“我在做什么愚蠢的事？”你会环顾四周，你会觉得如果有人在看，有人看到了，或者有人知道了，他们会认为你疯了。但这只是开始。一旦你进入这个感同身受的世界，整个世界对你来说都会变得疯狂。他们错过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生命给予如此丰富，他们却错过了它。他们之所以错过，是因为他们封闭了：他们不允许生命进入他们。只有你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通过很多的途径，通过多个维度进入生命，生命才能进入你。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同理心。



这就是祈祷在每一种宗教诞生之初的意义。祈祷的意义是与宇宙亲近，与宇宙深入交流。在祈祷中，你在与上帝交谈——上帝意味着整体。



有时你可能会对上帝感到愤怒，有时你会心存感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正在沟通。上帝不是一个心理概念，它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亲密的关系。这就是祈祷的意义。



但我们的祈祷已经腐烂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若你们不能和存在沟通，你们就不能和存在交流——和大写字母“B”沟通——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能与一棵树交流，你如何与整个存在交流？如果你觉得和树说话很愚蠢，你会觉得和上帝说话更愚蠢。



每天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保持祈祷的心态，不要把你的祈祷变成口头上的事情。让它成为一件有感觉的事情。与其用头说话，不如去感受它。去触摸树，拥抱树，亲吻树；闭上眼睛，和树在一起，就好像你是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感受一下。很快你就会深刻理解什么是抛开自我，什么是成为他人。



把每个人的意识当作你自己的意识来感受。所以，抛开对自我的关注，成为每一个存在。



第二种技巧：這意識存在為每一個存有，沒有任何其他事物存在。


科学家们过去常说，只有物质存在，没有其他东西。伟大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只有物质存在的概念之上的。



但即使是那些相信物质存在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存在着类似意识的东西。那是什么？他们说意识只是一种附带现象，

只是物质的副产品。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的东西，一种非常微妙但仍然是物质的东西。但在这半个世纪里，发生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奇迹。



科学家们试图找出物质是什么，但他们越是努力，就越意识到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物质。对物质进行了分析，发现它已经消失了。尼采在一百年前说过，“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就不可能有意识，因为上帝意味着意识的整体。但在一百年内，物质就死了——它死了并不是因为宗教人士相信它，而是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物质只是表象。它看起来是那样，是因为我们看不太深。






如果我们能深入观察，它就会消失，然后只剩下能量。



这种能量现象，这种非物质的能量力量，早就为神秘主义者所知。在《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奥义书》中，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都渗透到了存在中，并总是得出结论，物质只是一种表象；内在深处没有物质，只有能量。科学现在同意了这一点。



神秘主义者又说了一件科学尚未同意的事——但总有一天它会同意的！神秘主义者也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他们说，当你深入能量时，能量也会消失，只剩下意识。



这是三层。物质是第一层，是表面。如果你穿透表面，那么第二层就会变得明显：你可以感知到第二层，那就是能量。然后，如果你穿透能量，第三层就会被照亮——第三层就是意识。一开始，科学说神秘主义者只是在做梦，因为科学只看到物质，没有看到其他东西。然后科学试图渗透，神秘主义者的第二层被揭开了：物质只是表面的——在深处，它只不过是能量。神秘主义者的另一个主张是：更多地渗透到能量中，能量也消失了，然后只剩下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上帝。这是最深的核心。如果你深入你的身体，这三层就在那里。表面上是你的身体。身体看起来很物质，但内在深处有生命之流，PRANA，重要的能量。如果没有这种重要的能量，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它是有生命的，里面有流动的东西。流动的“东西”就是能量。但更深，更深，你可以知道，你可以见证。



你可以见证你的身体和你的生命能量。见证就是你的意识。



每一种存在都有三层。最深的是见证意识。中间是至关重要的能量，而表面上是物质，一个物质体。



这种技巧说，这种意识作为每一种存在而存在，其他的都不存在。你是什么？你是谁？如果你闭上眼睛，试着找出你是谁，最终你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你是意识。其他的一切都可能属于你，但你不是那样。身体属于你，但你可以意识到身体——而意识到身体的东西就变得分离了。身体成为知识的对象，而你成为了主体。你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你不仅可以知道，你可以操纵你的身体，你可以激活它或使它不活动。你们是分开的。你可以用你的身体做点什么。



你不仅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思想。你也可以意识到你的思想。如果思想在运作，你可以看到它们，你可以用它们做点什么：你可以让它们完全消失，你可以变得轻率。或者，你可以把你的意识集中在一个想法上，而不允许它从那里移动。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让它保持不变。或者，你可以让思想像河流一样流动。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做点什么。



你甚至可以完全溶解它们，直到没有思想——但你仍然是。你会知道，没有思想，真空已经形成；但你会在那里，见证真空。



你唯一无法将自己与之分离的是你的见证力。这意味着你就是那个。你不能把自己和它分开。你可以把自己和其他一切分开：你可以知道你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思想，但你不能知道你不是见证者，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将是见证者。你不能把自己与见证分开。这种见证就是意识。










除非你到了一个无法分离的地步，否则你还没有回到自己。



因此，有一些方法可以使求道者逐渐消除。他逐渐消除——首先是身体，然后是思想，然后到了什么都不能消除的地步。在奥义书中，他们说，NETI, NETI。这是一个很深的方法：“这不是，那不是。”所以求道者继续知道，“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只剩下一个见证。纯粹的意识依然存在。这种纯粹的意识作为每个存在而存在。



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只是这种意识的一种现象，只是一种波动，只是这种意识结晶——其他什么都不存在。



但这是必须要感受到的。分析可能是有帮助的，理智的理解可能是有助的，但必须意识到没有其他东西存在，只有意识。然后表现得好像只有意识存在。



我听说过禅宗大师临济。有一天，当他坐在小屋里时，有人来找他。来的人很生气。他可能一直在和妻子、老板或其他什么人打架，他很生气。他气呼呼地推开门，气呼呼地扔下鞋子，毕恭毕敬地走了过来，向临济鞠了一躬。临济道：“你先向门口和鞋子去请求原谅。”那人一定很奇怪地看着临济。其他人也坐在那里，他们开始大笑起来。临济说：“安静！”然后对那人说：“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就走吧。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人说，“向鞋子和门请求原谅会看起来很疯狂。”临济说，“你表达愤怒的时候不是疯了。现在疯了吗？一切都有意识。”。



所以你走吧，除非门原谅你，否则我不允许你进去。”那人觉得很尴尬，但他不得不走。后来他自己出家，开悟了。当他开悟时，他讲述了整个轶事，他说：“当我站在门前请求原谅时，我会感到很尴尬，很愚蠢。”。但后来我想，临济这么说，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信任临济，所以我觉得就算再傻也要这么做，一开始我对门说的都是表面的、做作的；但渐渐地我开始热诚起来。临济正在等着，他说他会看的。如果门原谅了我，我才能进来；否则，我只好呆在那里，直到我说服门和鞋子原谅我。渐渐地，我变得热诚起来了。我忘了有很多人在看。我忘记了临济，于是这种关心就变得真诚而真实了。我开始感觉到门和鞋子正在改变他们的心情。当我意识到门和鞋子都变了，他们感觉很开心的时候，临济立刻说我可以来了。



我被原谅了。“这件事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个转变现象，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一切都是意识的结晶。如果你看不见，那是因为你是盲人。如果你听不见，这是因为你聋了。你周围的东西没有问题。一切都是浓缩的意识。”。



问题出在你身上——你不够开放和敏感。



这种技巧说，这种意识作为每一种存在而存在，其他的都不存在。接受这种观念。对这一点要敏感，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思想和这颗心——一切都是意识，其他都不存在。



世界迟早会改变面貌。物体迟早会消失，人开始无处不在。迟早，整个世界都会突然被照亮，你会知道，仅仅因为你的麻木不仁，你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里。否则，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不仅有生命，一切都有意识。







内在深处的一切都是意识。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理论，如果你相信它作为一种理论，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你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风格——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是有意识的。一开始，这将是一种“好像”，你会觉得自己很愚蠢，但如果你能坚持你的愚蠢，如果你能敢于愚蠢，世界很快就会开始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科学并不是进入存在奥秘的唯一方法。实际上，这是最粗糙、最慢的方法。神秘主义者可以在一瞬间进入存在。



科学需要数百万年才能渗透这么多。奥义书说世界是虚幻的，物质是虚幻的。但只有在五千年之后，科学才能说物质是虚幻。奥义书说，深层能量是有意识的——科学还需要5000年的时间。神秘主义是一种跳跃；科学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运动。智力不能跳跃；它必须争辩——争辩每一个事实，证明，反驳，实验。



但是心可以立即跳越。



记住，对于智力来说，一个过程是必要的，然后得出结论——首先是过程，然后是结论——合乎逻辑。对于心灵来说，结论首先出现，然后是过程。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不能证明什么。他们有结论，但没有过程。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注意到，神秘主义者只是在谈论结论。如果你阅读奥义书，你会发现只有结论。当它们第一次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时，西方哲学家看不到重点——因为没有争论。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是什么？你在什么前提下宣布“有梵天”？奥义书什么也没说，他们只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心立刻得出结论。当得出结论时，您可以创建流程。这就是神学的意义。



神秘主义者得出结论，神学家创造过程。耶稣得出了结论，然后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创造了过程。这是次要的。结论已经得出，现在你必须找到证据。证据就在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中。他不能争辩。他自己就是证据——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如果你看不见，那就没有证据。



那么宗教就是荒谬的。



不要把这些技术变成理论。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对经验的跳跃，是对结论的跳跃。



第三个技巧：此意識是指引每一個人的神靈。成為此者。



第一件事是，你里面有向导，但你没有使用它。你已经很久没有使用它了，很多世都没有使用它，你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你里面存在向导。我在读卡斯塔尼达的书。他的师傅唐望给了他一个美丽的实验，这是最古老的实验之一。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卡斯塔尼达的师傅说：“你只要相信内在的向导，开始跑步。”这很危险。这是一条不知名的丘陵小路，有树，有灌木丛，有深渊。他可能掉到任何地方。即使在白天，他走在那里也必须保持警惕，而晚上一切都很黑暗。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师傅说：“别走，跑快点！”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简直是自杀。他吓了一跳，但师傅跑了。他像野兽一样跑出去，然后又跑回来了。卡斯塔内达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不仅在黑暗中奔跑，而且每次都直接向他跑来，好像他能看到一样。卡斯塔尼达渐渐鼓起勇气。如果这个老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为什么不能呢？他试了试，渐渐地，他感觉到一道内在的光照了进来。然后他开始奔跑。



只有当你停止思考时，你才是。当你停止思考的那一刻，内在就发生了。如果你不去想，一切都很好——就好像某种内在的引导在起作用。



你的理智误导了你。最大的误导是：你不能相信内在的引导。



首先，你必须有说服自己的理由。即使你的内在指导说“继续吧”，你也必须有说服自己的理由，然后你就会错过机会。因为有时候。。。你可以使用它们，也可以错过它们。理智需要时间，当你思考、思考、思考时，你会错过时机。生命不是在等你。



一个人必须马上地活着。正如禅宗所说，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因为当你在战场上用剑作战时，你无法思考。你必须不假思索地行动。



禅宗大师把剑作为一种冥想的技巧，他们在日本说，如果两个禅宗大师，两个冥想的人，用剑战斗，就不会有结论。没有人会被打败，也没有人会赢，因为双方都没有思考。。剑不在他们手中，而在他们的内在引导者手中，非思维的内在引导者，在下一次攻击之前，引导者知道并防御。你不能去想它，因为没有时间。对方瞄准了你的心。



一瞬之间，这把剑就会刺入心脏。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去想该怎么办。当“穿透心脏”的想法出现在他身上时，同时，“防御”的想法必须出现在你身上——同时，没有空隙——只有这样，你才能防御。否则你就完了。



所以他们把剑术作为一种冥想来教授，他们说：“每时每刻都要和内在的引导者在一起，不要思考。让内在的存在去做任何事情。不要用思想干扰。”这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如此的老练。



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院，我们的大学，整个文化，整个文明模式，都在培养我们的思想。我们与内向导失去了联系。每个人天生就有这种内在的引导，但它是不允许运作和发挥作用的。它几乎瘫痪了，但它可以复活。



这段经文是给那个内在向导的。此意識是指引每一個人的神靈。成為此者。不要用头脑思考。真的，别想了。只是移动。试试看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将是困难的，因为老习惯是开始思考。你必须保持警觉：不要思考，同时要发自内心地感受脑海中的想法。你可能会困惑很多次，因为你无法知道它是来自内在引导还是来自思想表面。但很快你就会知道这种感觉，这种不同。






当某些东西来自内在时，它会从你的肚脐向上。你可以感觉到从肚脐向上的流动和温暖。每当你的大脑思考时，它只是在表面上，在头脑中，然后它就往下走了。如果你的头脑决定了什么，那么你必须强迫它下来。如果你的内在引导者决定了，那么你就会有一些东西冒出来。它来自于你的内在深处。思想接受它，但它不是思想的。它来自外部——这就是为什么思想对它感到害怕。出于原因，它是可靠的，因为它来自背后——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证据。它只是冒出泡沫。在某些情况下尝试一下。例如，你在森林里迷路了。试试看。不要思考——闭上眼睛，坐下来，冥想，不要思考。因为这是徒劳的——你怎么能这样想？你不知道。但思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使在什么都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继续思考。思考只能思考一些已知的事情。你迷失在森林里，你没有地图，没有人可以问。你在想什么？但你仍然在想。这种想法将只是一种担忧，而不是一种想法。你越是担心，内在的引导者就越不能胜任。



不要担心。坐在树下，让思绪慢慢沉淀。



只是等待，别想。不要制造问题，只是等待。当你觉得一个不思考的时刻到来时，站起来开始行动。无论你的身体在哪里运动，都要允许它运动。你只是一个目击者。不要干涉。迷路的路很容易找到。但唯一的条件是，“不要用思想干涉。”这种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很多次。伟大的科学家们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了伟大的发现，它都不是头脑做出的；它总是由内部引导者做出的。



居里夫人试图解决一个学术问题。她尽了最大努力，一切可能。然后她受够了。连续很多天，几个星期，她一直在工作，什么都没搞出来。她觉得很生气。没有通向解决方案的路径。然后有一天晚上，她筋疲力尽，摔倒了，睡着了。在夜里，在一个梦中，这个结论冒了出来。她非常关心这个结论，以至于梦破灭了，她醒了过来。她立刻写下了结论——因为梦中没有过程，只有一个结论。她把它写在垫子上，然后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她感到困惑；结论是对的，但她不知道是怎么得出的。没有过程，没有方法。然后她试图找到这个过程；现在，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结论就在手上，从结论回来很容易。



她因为这个梦想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她一直想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当你的大脑精疲力竭，无法再做任何事情时，它就简单地退下了。在退下的那一刻，内在的向导可以给出暗示、线索和钥匙。一位因人类细胞内部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在梦中看到了它。他在梦中看到了人类细胞的整个结构，内部细胞，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把它画了下来。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它会是这样，所以他不得不工作多年。经过多年的工作，他才断定这个梦是真的。



对居里夫人来说，当她了解到内在向导的内在过程时，她决定尝试一下。有一次她想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她想，“为什么要担心它，为什么要尝试？去睡觉吧。”她睡得很好，但没有解决方案。所以她很困惑。她试了很多次：当出现问题时，她会立即入睡。但没有解决办法。首先，必须用智力进行彻底的尝试；只有到那时，内在向导才会冒泡。大脑必须完全耗尽，否则它会继续运作，即使是在梦中。







因此，现在科学家们说，所有伟大的发现都是直觉的，而不是理智的。这就是内部引导的含义。



这种意识指导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这个。失去头部，落入这个内在指导。它就在那里。古老的经文说，大师或上师——“外在”上师——只有在找到内在上师时才会有帮助。仅此而已。一旦外在上师帮助你找到了内在上师，外在上师的作用就不再存在了。



你不能通过一个师傅来了解真相；你只能通过一个师傅接触到内在的师傅，然后这个内在的师傅会引导你走向真理。外部的师傅只是一个代表，一个替代者。他有他的内在引导，他也能感觉到你的内在引导，因为它们都存在于同一波长上——它们都存在在同一调谐和同一维度上。如果我找到了我的内在向导，我可以看着你，感受你的内在向导。如果我真的是你的向导，我所有的指导都将引导你找到你的内在向导。



一旦你接触到了内在的引导，我就不再需要了。现在你可以独自行动了。因此，师傅所能做的就是把你从头脑推到肚脐眼，把你从心智思辨推到直觉力，从你爱争论的头脑到你信任的向导。不仅仅是人类，动物、鸟类、树木和一切都是如此。内在的引导是存在的，并且已经发现了许多新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是神秘的。



有许多案例。例如，母鱼在产卵后立即死亡。



然后父亲帮助卵子受精，然后他就死了。卵子独自一人，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它成熟了。然后一条新的鱼诞生了。这条鱼对父亲、母亲、父母一无所知；她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尽管这种特殊的鱼生活在海洋的特定地区，但它也会回到父亲和母亲曾经产卵的地方。她将转到源头。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当她想产卵时，她会来到这个岸边，产卵，然后死去。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沟通，但孩子们不知何故知道他们必须去哪里，必须移到到哪里——他们从不错过。你无法误导他们。它已经尝试过了，但你无法误导他们。他们将找到源头。一些内部引导正在起作用。



在苏联，他们一直在用猫、老鼠和许多小动物做实验。一只猫，一只猫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分开了，孩子们被带到了深海；她不知道她的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每种类型的科学仪器都附在猫身上，用来测量她内心和思想的变化，然后一个孩子在深海中被杀。母亲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的心率发生了变化。她变得困惑和担忧，心跳加快。

.孩子一死。科学仪器显示她感到剧烈疼痛。过了一段时间，一切都正常了。然后又有一个孩子被杀了——这又是一次变化。第三个孩子也是如此。它每次都发生，完全在同一时间，没有任何时间间隔。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苏联科学家说，母亲有一个内在的向导，一个内在的感觉中心，无论孩子在哪里，它都会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她会立刻感觉到心灵感应的联系。人类的母亲不会有那么多感觉。这令人费解。情况应该完全相反：人类母亲应该有更多的感觉，因为她更进化了。但她不会这样，因为大脑已经把一切都掌握在手中，心的中心完全瘫痪了。





此意識是指引每一個人的神靈。成為此者。每当你在一种情况下感到困惑，却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时，不要思考；只是在一个深度的非思考中，让内在的引导来引导你。一开始你会感到害怕，没有安全感，但很快，当你每次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你每一次都走进正确的门时，你会鼓起勇气，变得信任它。



如果这种信任发生了，我称之为信仰。这真的是宗教信仰——对内在引导的信任。而推理只是自我的一部分，是你相信自己。



当你深入内在的那一刻，你就来到了宇宙的灵魂。



你的内在引导是神圣引导的一部分。当你追随它时，你就追随神圣；当你追随自己时，你会使事情变得复杂，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能认为自己很聪明。但你不是。



智慧来自心，而非智力。智慧来自你存在的最深处，而不是头脑。砍掉你的头，无头——跟随存在，无论它通向哪里。即使这会导致危险，也要走向危险，因为这将是你和你成长的道路。通过这种危险，你会成长和成熟。即使内在的引导带你走向死亡，也要进入其中，因为那将是你的道路。追随它，信任它，并与之同行。



结束。





=======================================================

第78章：内在的指引



第一个问题：问题1一百一十二种方法中的一些技巧似乎是最终结果，而不是技巧，比如那些说“成为宇宙意识”或“成为这个”的技巧。我们似乎需要技巧来实现这些技巧。像这样的技巧是为那些只需一句建议就可以成为宇宙的非常优秀的人而设计的吗？


这种技巧不是为非常优秀的人设计的，而是为非常纯真的人设计——简单、纯真、信任。那么只要一个建议就足够了。你必须有事情要做，因为你不能信任。你没有信仰。除非你做了什么，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相信行动。如果你突然发生了什么事，而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你会感到害怕，你不会相信。



你甚至可以绕过它；你甚至可能不会在脑海中记录这件事的发生。除非你这样做，否则你不会感觉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这就是自我的方式。但对于一个纯真的人，对于一个天真开放的人来说，仅仅一个建议就足够了。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最内在的存在不是未来可以实现的——它就在此时此地，已经是这样了。任何要达到的东西都在这里，此刻就在你身上。如果你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信任，它就会显露出来。这不是时间问题，而是你必须解决的问题。



你必须去的不是很远的地方，而是你自己。你可以称它为上帝，你可以称之为涅盘或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它已经是你了。因此，即使是一个建议，如果完全信任，也可以向你揭示。这就是为什么SHRADDHA、信任和信仰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能相信师傅，只要一个暗示，一个建议，一个暗示——一切都会在一瞬间显现出来。



需要理解的基本点是：有些事情你现在无法实现，因为需要时间来产生它们。他们不在你身边。如果我给你一颗种子，它不会马上变成一棵树。时间是需要的，你将不得不等待和工作。然后种子不能立即变成树。但你其实已经是那棵树了。这不是一颗必须播种的种子，它是一棵隐藏在黑暗中的树，它是被覆盖的树，也是一棵你不注意的树——仅此而已。你的疏忽是掩饰。你没有看它，仅此而已。你正在寻找其他地方，这就是你错过它的原因。在一个信任的时刻，师傅可以通过一个建议告诉你，它就在这里。如果你能信任，如果你能信任地看待这个维度，它就会向你揭示。



这些技巧不适合优秀的人；它们是为简单、纯真的人们准备的。



在某种程度上，优秀的人才是困难的。



他们不是纯真的，他们一直在努力，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些东西，他们后面有一个微妙的自我。他们知道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不是纯真，他们无法信任。你必须争论并说服他们——然后他们也必须做出一些努力。我所说的纯真的头脑，是指一个不争论的头脑。它就像一个小孩。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手牵着手走，他并不害怕。无论父亲在领导什么，他都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领导。父亲知道——所以孩子不必担心。他没有考虑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不是他关心的。他很享受这次旅行；结果根本不是问题。对父亲来说，这可能是个问题。他可能害怕。他可能想知道他们是否迷失了方向，是否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但对孩子来说，这不是问题。他知道父亲知道。仅此而已。无论父亲走到哪里，他都会跟着——此刻他很高兴。











一个信任的弟子，一个纯真的头脑就像一个孩子，而师傅不仅仅是一个父亲。一旦弟子臣服，他就信任。然后，在任何时候，当师傅感觉到弟子被调谐，弟子和谐时，他只会给出一个暗示。



我听说过一位禅宗大师，睦州(Bokuju)。他努力获得开悟，但什么也没发生。



其实，通过艰苦的斗争有时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艰苦的斗争是通过自我。通过艰苦的斗争，自我变得更加坚强。他做了任何可以做的事，但目标并没有更近。相反，它离得更远；比他开始旅行时更远。他很困惑，很困惑，所以他找到了他的师傅。师傅说：“几年来，完全停止任何努力、任何目标、任何目的地。忘记吧，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我身边。什么都不要做。只需吃饭、睡觉、走路，就在我身边吧。”。不要提出任何问题。。。看看我，我的存在。不要付出任何努力，因为什么都无法实现。忘记成就心，因为成就心总是在未来——这就是为什么它一直错过现在。只要忘记你要取得任何成就。睦州相信他的师傅。他开始和他住在一起。几天，几个月，各种想法纷至沓来，有时他会变得不安，会想：“我在浪费时间。”。我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做怎么可能发生？如果不能通过如此艰苦的努力实现，那么什么都不做怎么容易实现呢？“但是，他仍然相信这位师傅。渐渐地，他的思想慢了下来，在他的师傅面前，他开始感到一种微妙的平静——一种沉默将从师傅身上降临到他身上。



他开始有一种融合的感觉。几年过去了。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师傅成为了中心，他开始像影子一样生活。



那么奇迹就有可能发生——这本身就是奇迹。一天，突然，师傅叫了他的名字：“睦州，你在吗？”就这样，“睦州，你在这里吗？”他说：“是的，师傅。”据说，他变得开悟了。



这根本不像一种技巧，甚至没有一个建议——只是，“睦州，你在这里吗？”完整的人被称为，“你在这里，没有移动任何地方，没有去其他地方吗？以全然的强度，你在这吗？”睦州说，“是的，师傅。”在“是的”中，他完全在场。



据说，师傅大笑起来，睦州大笑起来，师傅说：“现在你可以走了。现在你可以搬出去，靠你的存在帮助别人。”睦州从来没有教过任何方法。他只会说这么多：“就在附近。保持在场。”每当一个弟子合拍时，他就会叫这个弟子的名字，问：“你在这里吗？”这就是整个技巧。



但这种技巧需要你的思想基础，一种深深的纯真。有很多技巧是简单的，最简单的可能只是一句话，“成为一”——只是一个提示。但这一定是师傅在某个时刻说的。“成为一”不能总是说。



这一定是在某个特定调谐中说的，当弟子与师傅完全一体，或者与宇宙完全融合时。然后师傅说：“成为一”——突然之间，焦点就会改变，自我的最后一部分就会消失。








这些方法在过去是有效的，但现在很困难，非常困难，因为你很会计算，你很聪明。聪明和纯真是对立的。你太会算计了，你知道的算术太多了。这种计算在脑海中不断：无论你做什么，都是经过计算和计划的。你从不天真，从不开放，从不接受；你太相信自己了。因此你继续迷失。除非你做好准备，否则这些方法对你没有帮助。这种准备可能很长，而且你会很不耐烦。



这个时代基本上是地球上发生过的最不耐烦的时代。



每个人都不耐烦，每个人都太注重时间，每个人想马上做每件事。并不是说它不能做到——它可以立即做到。但有了这样的时间意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来找我，说他们只来了一天。第二天，他们要去赛巴巴，在见到他之后，他们将去里希凯什，然后他们将去其他地方。然后他们沮丧地回来了，他们认为印度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不是印度能不能给予的问题，问题总是你能不能得到。



你这么着急，马上就想要点什么。就像速溶咖啡一样，你会想到即时冥想，即时涅盘。这是不可能的。涅盘无法包装，无法立竿见影。并不是说不可能使它成为瞬间，它可以成为瞬间——但它只有用不在瞬间之后的头脑才能成为瞬间。



这就是问题所在。它可以变成即时的。这一刻，它马上就会发生。一刻也不需要。但只有一个对时间完全放松的人，一个能够等待无限的人——对他来说，才会立即发生。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能等待永恒，你就根本不需要等待。但是，如果你不能等待哪怕一刻，你将不得不等待永恒。你将不得不等待，因为说“让它立即发生”的思想是一种从那一刻起就已经移动的思想。它在奔跑，它不在任何地方，它只是在移动。一个正在移动、在路上的头脑不可能是纯真的。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纯真的人总是没有时间意识。



时间慢慢流逝。哪儿都不急着去，他们也不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咀嚼。每一刻都有自己的狂喜。但是你太匆忙了，以致于无法到达。当你在这里，你的手在未来，你的心在未来——你会想念这一刻。



这种情况将一直存在；你将永远怀念现在。现在是唯一的时间！未来是假的，过去只是记忆。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未来还未到来——所有发生的都是现在。现在是唯一的时间。



因此，如果你能准备放慢一点速度，变得不爱计算，像孩子一样玩耍，那么这些简单的技巧可以创造奇迹。但本世纪过于注重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问，我们似乎需要技巧来实现这些技巧。不。这些就是技巧，不是最终结果。它们看起来像是最终结果，因为你无法想象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在特定类型的头脑中工作；它们不能在其他类型的头脑中发挥作用。事实上，那些知道的人说，所有的技术最终都会让你变得纯真，只要现象发生，无论何地。当现象发生时，将是因为这些技巧让你变得纯真——如果纯真就在那里。










但现在很难了，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能教我们纯真；我们到处都在教聪明。大学不是要让你变得纯真，而是要让你聪明、狡猾、善于算计。你越聪明，你在生活的斗争中就会表现得越好。如果你精打细算，你可以获得很多财富、声望和权力。如果你是纯真的，你就会被证明是愚蠢的；如果你是纯真的，那么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你将一事无成。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你可能不在任何地方，但在那个非竞争的涅盘世界里，如果你是纯真的，你就会在某个地方。如果你在算计，你不会在涅盘世界的任何地方，但会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在某个地方。我们选择了这个世界作为我们的目标。




以前大学完全不同，它们的方向完全不同。那烂陀寺Nalanda，塔克希拉Takshshila——他们不教算计，也不教聪明。他们在教导纯真。他们的取向不同于牛津、喀什或剑桥。



他们的方向完全不同——他们创造了一种不同类型的思维。因此，几乎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在塔克希拉或那烂陀寺学习的人最终会成为一个比丘，一个桑雅生。到他毕业的时候，他就要放弃这个世界了。这些学校是反世界的；他们正在为另一个维度做准备。他们在为其他无法用这个世界来衡量的事情做准备。这些技术是为那些类型的人准备的。要么他们天生是纯真的，要么他们在训练自己成为纯真的。



当耶稣对他的追随者说：“如果有人打你的一边脸，你就给他打另一半。”他打算做什么？他想让你纯真。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这么做。当有人打你的一边脸时，一个精于算计的人会说：“马上狠狠地打他。”

一个真正精于算计的人会说：“在有人打你之前，先打他。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问问马基雅维利吧，他是最聪明的人。他说：“在有人攻击你之前，你就攻击他，因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旦有人攻击了你，你就已经很弱了；他已经超过了你。现在种族不平等。他领先于你。所以不要让敌人领先。在有人攻击你之前攻击。”这是一种算计；这是一个聪明的头脑。中世纪欧洲的每一位王子和每一位国王都读过马基雅维利的书，但他是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没有一位国王会雇用他。有人读过他的书——他的书是强权政治的圣经，每个王子都会读他的书《君主论》，他们会跟着读——但没有一个国王准备雇用他，因为他是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说：“美德不是好的，但假装正直才是。不要美德，但总是假装你是有道德的。这才是真正的好，因为你从两端都得到了好处：从邪恶中得到了好处，也从美德中得到了。”这就是算计的头脑。继续假装你是有道德的，并且总是赞美美德。但永远不要真的有道德。总是赞美美德，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总是谴责罪恶，但不要害怕使用它。



耶稣说：“当有人打你的一边脸时，把另一边也给他。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外套，抢走了它，也把你的衬衫给他。当有人强迫你背他的东西走一英里时，告诉他你已经准备好背两英里了。”这显然是愚蠢的，但非常有意义。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技巧将适合你。









耶稣正准备让他的门徒接受突然的启示。想想看。如果你能如此天真，如此信任，如果对方打你，他一定是为了你好而打你——所以也给他另边脸，让他打吧。对方的善良是被相信的，被信任的；没有人是你的敌人。当耶稣说，“爱你的敌人”，这就是意义。没有人是你的敌人；不要在任何地方看到敌人。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敌人，也不会有人剥削你。会有的。他们会剥削你。但要被剥削——不要狡猾。只要看看这个维度：被利用，但不要狡猾。被剥削，但不要不信任，不要不相信，不要失去信心。这比别人欺骗你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



没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了。



但是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呢？如果一个人欺骗了你，整个人类都是邪恶的。



若一个人不诚实，或者你们认为他不诚实，那个么你们根本就不相信他。然后整个人类都变得不诚实了。



如果一个犹太人是吝啬鬼，那么整个犹太人都是吝啬鬼。如果一个穆罕默德是偏执狂，那么所有的穆罕默德都是偏执狂。只要一个就足以让我们失去对所有人的信心。



耶稣说：“即使所有人都不诚实，你也不应该失去信任，因为信任比这些不诚实的人通过不诚实从你身上夺走的东西更有价值。”所以，实际上，如果你失去了信任，你就失去了一些东西；否则什么都不会损失。



对于这些纯真的人来说，这些技巧已经足够了，他们不会再要求任何东西了。你说，这发生在他们身上。一听到师傅的话，许多人都变得神采奕奕——但这是在过去，而不是在这个时代。



我听过一个关于临济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比丘，一个贫穷的桑雅生，一个乞丐。他正睡在小屋里，一个小偷进来了。小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他自己用的毯子。他睡在地板上，身上盖着毯子。然后他变得很不舒服，瞪大眼睛想：“多么不幸的家伙！他从村子里跑这么远来找东西，而我的小屋里什么都没有。真可怜！怎么帮他？只有这条毯子。”他在毯子下面，小偷没有勇气抢毯子，所以他从毯子下面滑了出来，把它留在那里，滑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小偷拿走毯子就走了。夜晚很冷，但临济很高兴小偷没有空手而归。



然后他坐在小屋的窗户边。夜晚很凉爽，满月在天空中。他写了一首小俳句，一首小诗。在俳句中，他说：“如果我能把这个月亮给那个小偷，我会的。”！他失去了什么？只是一条毯子。他得到了什么？整个世界，所有可以得到的。他获得了纯真、信任和爱。



对于这个人来说，不需要任何技巧。他的师傅会说：“只是看。要注意。要警觉。”这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问题2如何区分无意识的支配和内在指引？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到内在指引已经发挥了作用？



第一件事：因为弗洛伊德，人们对“无意识”这个词产生了很多误解。弗洛伊德完全误解了它，曲解了它。他已经成为现代心理知识的基础。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只是指被压抑的意识，被压抑的部分意识。因此，所有邪恶和不道德的东西都被镇压了。因为社会不能允许它，它必须被抑制在内部。对弗洛伊德来说，被压抑的部分是无意识的——但对神秘主义者来说却不是。弗洛伊德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还没有进入自己的潜意识。他只是观察病人的情况：病人、不正常的人、疯子、精神病患者、病态患者。



他一直在研究病理思维，通过对病理思维的研究——以及从外部的研究——他得出结论，在有意识的下面有一个无意识的思维。这种无意识的思想承载着从小被压抑的一切，承载着社会所谴责的一切。大脑压抑了它，只是为了忘记它就在那里。










但它就在那里——而且还在发挥作用。它非常强大：它继续改变意识，继续与意识玩把戏。意识在它面前真无能为力，因为任何被压抑的东西被压抑只是因为它太强大了，社会无法应对。所以社会一直在压抑它，社会不知道还能用它做什么。例如，性。它是如此强大，如果你不压抑它，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它会把你带到危险的道路上。它是如此强大的能量，如果完全允许，整个社会将变得混乱。没有婚姻，没有爱情，如果允许完全的自由，一切都可能是一片混乱——因为那样的话，男人就会表现得像动物一样。如果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整个社会就会被摧毁。社会取决于家庭的团结；家庭依赖婚姻；婚姻取决于性压抑。

一切自然的、有力的、被抑制的、被禁止的东西——如此有力，以至于你对此感到内疚，并继续与之斗争。



社会不仅创造了外在的警察，还创造了内在的警察，你的内疚——一种双重安排，这样你就不会误入歧途，这样你不可能是自然的，你必须是不自然的。



现在现代心理学家说，精神病是文明的一部分——任何文明都离不开精神病。但疯子正在受苦，因为你强迫他们，他们的本能被粉碎了。他们已经残废了。这可能是因为你的疯子比你更强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内在本能发生了反抗，他们把自己的良心、思想和一切都抛掉。这就是他们发疯的原因。更好的人性观、更好的组织、更好的纪律、更多的知识和智慧可能会用到他们。他们可能是天才；他们可能被证明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如此。但他们身上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力量。社会不会允许它们行动，因为它们是野生的。



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文明需要无意识的、被压抑的部分。但实际上，对于Tantra和瑜伽来说，这种无意识并不是无意识，它只是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一个很小的边界。这是潜意识的。有意识的人把一些东西压了下来，但有意识的知道它。它并不是真正的无意识，你知道它。你可能不想认出它，你可能不想要关注它，因为你害怕如果你关注它，它就会出现。



你强迫它进入黑暗，但你有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并不是真正的无意识，它只是潜意识。这不是黑夜，它在灯光下，你可以看到它。



Tantra谈论的是真正的无意识，它不是被你压制的，而是你最深的存在。你的意识只是它的一部分，它已经进入了光，十分之一的部分已经看到了光，它已经变得有意识。十分之九隐藏在下面。这种无意识实际上是你生命能量和存在的来源。你的意识是整个意识的十分之一，这个意识创造了自己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执。这个中心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属于整个心灵，它不是整个心灵的中心。它只是意识部分的一个中心，一个碎片。碎片创造了自己的中心，这个中心继续假装自己是整个存在的中心。不，你的整个心灵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叫做向导。这个中心在无意识中，只有当五个片段，或者超过一半的意识进入光时，它才会揭示出来。然后，作为向导的中心将显示出来。它被隐藏在潜意识中。



所以你不必害怕无意识；你害怕的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这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可以在宣泄中被抛弃。



因此，我非常坚持宣泄。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可以在宣泄中被抛弃：做任何你想做但没做的事，冥想地去做。但不要对任何人做，因为这会造成一连串的事件，而你将无法控制。



只是对着空中进行。如果你生气了，就对着空中生气。如果你感到性欲，就把它抛向天空。如果你有任何感觉，就让它从你的身体里向外移动。



表达出来。冥想式的宣泄会让你摆脱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有了我教的技巧——如果遵循的话——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就会消失。只有当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消失时，你才能穿透真正的无意识。它只是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你只是继续把垃圾扔到房间里，然后把它关上；你继续堆积垃圾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只是一个垃圾堆。不要扔进去——我说，扔出去。当它进入时，你会变得病态，你可能会变成精神病。













当它离开时，你会变得新鲜、年轻、没有负担。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宣泄是必须的。没有宣泄，任何人都无法到达内在的指引者。一旦你处于深度宣泄中，你就不必害怕。然后，真正的无意识将开始显露自己；然后它将渗透到你的意识中，然后你将第一次意识到你的广阔领域。



你不是那么小的碎片，你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存在，这个广阔的存在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内在的指引。



如何区分无意识和内在指引？如何区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内在指引？如果你不进行宣泄，这将是困难的。但你可以偶尔感觉到不同，因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只是一种被压抑的东西。如果某种东西以暴力的力量出现在你身上，要清楚这种暴力的力量正在到来，因为你一开始就压抑了它。如果某个东西只是在没有任何暴力的情况下出现在你身上，只是无声地、轻松地、没有任何声音，甚至无声地冒出来，那么要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无意识。



指引者你走来了。但只有当你通过宣泄，你才会变得精通。然后你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任何来自弗洛伊德潜意识的东西，都会让你感到不安，它会让你感到不安、不舒服；每当指引者传来什么信息时，你都会感到如此的平静，如此的快乐，如此的自在，如此的宾至如归，以至于你无法想象。你只会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你的整体存在与之和谐，没有阻力。你知道这是正确的，这是好事，这是事实——没有人能说服你。有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你就永远不会平静，你永远不能平静；你会被干扰。



这是一种已经出现的疾病，它将产生斗争。因此，如果你通过深度宣泄，那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就会逐渐变得沉默，这是更好的。



就像气泡从河床上冒出来，冒到水面上一样，你会感觉到气泡从你的床上冒出来。它们会进入你的意识。但他们的到来会给你一种深深的宁静——一种没有什么比这更正确的感觉了。但在它发生之前，你必须卸下弗洛伊德潜意识的负担。只有当你放手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因为最深处的存在是如此的非暴力，以至于它不会坚持自己。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会想要维护自己；每一刻，它都在努力维护自己，而你却在把它往后推。这就是区别。它想维护自己，它想变得活跃，它想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它想操纵你——而你正在抵制它，与它斗争。



真正的无意识，指引者，是不主动的。如果你允许，如果你虔诚地邀请它，它会像受邀的客人一样来到你身边。你必须放下。只有到那时它才会到来。当它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当它觉得它不会被拒绝，当它感觉它会受到欢迎时，它就会来找你。所以，你必须做两件事：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宣泄，为真正的指引者，真正的无意识 放下和臣服。



做完这两件事，你就会知道区别了。



这种区别真的无法教给你——你会知道的。当它发生时，你会知道。你怎么知道当你的身体疼痛时和当整个身体都感到幸福时的区别？当整个身体都充满了幸福感，和当你头疼时，你觉得有什么不同？你只是知道它。你无法定义它，你只是知道：你知道什么是头痛，你知道什么叫幸福。


真正的向导总是会给你一种幸福的感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总是会让你感到头疼。这是一场混乱，是一场内心冲突，是痛苦，是压抑的痛苦。所以无论何时，你都会感到全身疼痛。



由于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许多事情变得痛苦，而这些事情并不是天生的痛苦，例如性。因为社会压抑了性，它变得痛苦。自然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性。但它已经变得很痛苦。如果你进入性，你会感到沮丧，感到内疚，最后你会感到衰弱。你会决定再也不做爱了。这不是因为自然的性，而是因为潜意识。性变得很痛苦。它被压抑得如此丑陋和痛苦，否则它就是最自然的狂喜之一。









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被教导性是不好的，是一种罪恶，他会享受它，每次他都会感到全身都充满了深深的幸福。



男人比女人更幸福，因为女人更压抑。没有人要求男孩是处男，但每个人都要求，甚至是男孩自己，他要娶的女孩应该是处女。即使是花花公子也要求女孩是处女。女性的潜意识比男性受到的压抑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女性达到高潮。这在西方也是如此——在东方，最多不超过5%的女性在性生活中获得任何乐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受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当隐士和僧侣教导性是罪恶时，女性总是同意的原因。他们聚集在僧侣周围，因为这件事吸引了他们，这是对的。在印度，女人在做爱的时候不该动，不该活跃。他们必须像尸体一样躺着不动。如果他们很活跃，他们的男人会变得多疑：他们喜欢性生活，这不是一个好女人的标志。一个好女人是一个不喜欢性的人。在东方，他们会说，如果你想结婚，就娶一个好女人，如果你想要享受，就和一个坏女人建立友谊——因为只有坏女人才能享受。



这很不幸。女人不应该动，不应该活跃，她应该像死了一样。



当能量不动的时候，她怎么能达到高潮？



如果她不能享受，她必然会反对丈夫，她必然认为丈夫是邪恶的。每天，印度女人来找我，她们说她们受够了性生活，她们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强迫她们做爱。



他们不喜欢，他们很反感。为什么丈夫们不那么厌恶呢？为什么女人们很反感？原因是她们对性有着比男性更压抑的潜意识。



性生活会变得痛苦。如果你抑制了它，那就是头疼。任何事情都可能让人头疼——只要抑制它，这就是把戏。这将成为一种痛苦。任何事情都可以变得幸福——只要表达出来，不要压抑它。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就是你现在所知道的一切。你不知道真正的无意识，Tantra无意识——这就是你害怕的原因。害怕，你不能放手。害怕，你不能失去控制。你知道，如果你失去控制，被压抑的本能会立即接管。立刻，你压抑的一切都会浮现在脑海中，它会坚持要被表现出来。这就是你害怕的原因。



宣泄是首先需要的，然后恐惧就消失了。然后你就可以放下了。如果你放下，一股非常沉默的力量将开始流向你的意识，你会感到幸福，你会觉得自己在家，你会感觉一切都很好，你会认为自己很幸运。



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到内在指引已经发挥了作用？这将是第一个迹象：你会开始感觉好，感觉自己很好。



记住，你总是感觉自己不好。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每个人都在谴责自己，每个人都认为他不好。当你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你怎么会认为别人会爱你呢？当没有人爱你时，你会感到沮丧。但你自己并不爱你。









你从未深情地触摸过你的手，从未深情地感受过你的身体，从未感谢上帝给了你如此美丽的身体，如此美丽的有机体。不，你只是觉得恶心。宗教，所谓的宗教教会了你要感到被谴责——这个身体是一袋罪恶。你背着一个负担。



当无意识被释放时，你会突然觉得自己被接受了，你还不错。没有什么不好的。整个生命在内在深处变成了一种祝福。你感到幸福。当你感到幸福的那一刻，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会变得幸福；你可以祝福他们，你可以感到幸福。如果你感到被谴责，你对自己感到不好，对他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你谴责自己的身体，你怎么能爱别人的身体？如果你反对自己的身体，你怎么能爱另一个身体呢？你会谴责——在内心深处你会谴责。



其实，宗教已经让你做好了成为鬼魂的准备。他们不希望你和身体在一起，他们希望你只是一个没有亡魂。一切都受到了谴责。。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在经文中，在许多经文中看到，上面写着你的身体除了血、脂肪、痰什么都没有——只是为了谴责它。我不知道这些写这些经文的人想要什么。



他们想让金子在那里吗？为什么血液不好？血就是生命！但他们谴责了它，我们也接受了谴责。他们一定是疯了，疯了。



耆那教总是说他们的锡山卡们从不小便，也不排便。这么糟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尿液不好呢？你想尿些其他东西而不是尿液？这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心理学家表示，由于男性的性中心和排尿器官是相同的，性行为受到了谴责。而女性的性中心就在中间，一边排便，另一边小便，如果是在两件如此糟糕的事情之间，性就不可能是好的。对性的谴责是因为我们谴责排便。但为什么呢？为什么谴责它？什么不好？但我们接受谴责，当我们接受谴责时，就会出现问题。



你的整个身体都被神经质的人谴责。他们可能写过经文，但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可能是伟大的领导者，但神经质的人几乎总是如此。



他们是伟大的领袖，因为他们是如此狂热，以至于他们可以立即获得追随者。总有人崇拜狂热主义。任何一个说得很强硬的人都会让人站在他的脚下，说他是正确的领导人。他可能只是神经质，只是疯子。这些神经质的人谴责了你，你接受了他们，你受到了他们的制约。



当无意识在你体内流动时，一种微妙的幸福感就会到来。你会感觉良好：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神圣的。你的身体来自神圣，你的血液也是，你的尿液也是。一切都是神圣的。当无意识在你体内流动时，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都成为精神的。没有什么是坏的，没有什么是被谴责的。



这将是一种感觉，然后你就会飞起来。你会变得如此轻盈以至于无法行走。



那么没有什么是你头上的负担。然后你可以用一种非常棒的方式享受小事情。然后每一件琐碎的事情都变成了美丽。但这种美是你赋予的——你触摸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色，因为在内心深处，你充满了幸福。



这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第一件事——关于你自己的美好。而且，当无意识开始流入你的意识时，第二件事将是你将变得不那么世界导向，不那么理智，但更完整。如果你快乐，你就不会简单地说你快乐——你会跳舞。



仅仅说“我很快乐”是苍白的，毫无意义的。我看到有人说“我很快乐”，但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我爱你”，但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达任何东西。语言是死的，但我们用它们代替了生命。当无意识在你体内流动时，这将是不同的：你将与你的整体存在一起生活。








当你感到快乐时，你会跳舞。然后你不会简单地说“我很快乐”——你会很高兴：这就是区别。你不会说“我很快乐”——没有必要说，因为你会快乐的。然后就没有必要对某人说“我爱你”——你会被爱的。你的整个存在都会表现出这种感觉，你会因爱而振动。任何路过附近的人都会感觉到你的爱；任何被你的手触摸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能量进入了他的身体。在你面前有一种温暖，一种幸福。



这将是第二件事。首先，你会对自己和每件事都感到美好；其次，你会变得完整。当指引带你去的时候，你会很彻底的。



第三个问题：问题3当这种直觉开始发挥作用时，臣服是对这种直觉的唯一技术，还是内部指引？靠直觉生活的人总是成功的吗？你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凭直觉生活的人智力会变弱，这不是真的吗？



臣服是让内在变得活跃的唯一技巧。



靠直觉生活的人总是成功的吗？不，但他总是很快乐——不管他成功与否。一个不凭直觉生活的人无论成功与否总是不快乐的。成功不是标准，因为成功取决于很多事情。幸福是标准，因为幸福只取决于你。你可能不会成功，因为其他人都是竞争对手。即使你凭直觉工作，其他人也可能工作得更狡猾、更聪明、更算计、更激烈、更不道德。因此，成功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成功是一种社会现象。你可能不会成功。



谁能说耶稣成功了？钉十字架不是成功，而是最大的失败。



一个三十三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是什么样的成功？没有人知道他。只有几个没受过教育的村民是他的弟子。他没有地位，没有威望，没有权力。这是什么样的成功？钉十字架不能说是成功的。但他很高兴。即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非常幸福。



那些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将活很多年，但他们仍将处于痛苦之中。真的，是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重点。那些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还是耶稣？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很高兴。你怎么能把幸福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狂喜。



你怎么能把狂喜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杀死身体，但不能杀死灵魂。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活了下来，但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十字架——痛苦、痛苦、痛苦。



因此，第一件事是，我并不是说，如果你遵循内在的指引，你就会永远成功——世界认可的成功；但你会是一个佛或一个耶稣认可的成功。成功是以你的幸福来衡量的，你的幸福感——无论发生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都会幸福的。无论这个世界说你是一个失败者，还是这个世界让你成为一个明星，一个成功人士，都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怎样，你都会快乐的；你会幸福的。



幸福对我来说就是成功。如果你能理解幸福就是成功，那么我说你永远都会成功。



但对你来说，幸福不是成功；成功是其他一些事，甚至可能是痛苦。即使你知道这将是一场悲剧，你也渴望成功。问问政治领导人，他们正处于痛苦之中。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感到高兴。他们只是很痛苦，但他们仍然在努力争取更高的职位，试图在梯子上爬得更高。









那些已经在他之上的人正处于痛苦之中，他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成功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已经做好了痛苦的准备。那么，成功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成功是自我满足，而不是幸福。



只是为了让人们说你成功了。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一切——你可能已经丧失了灵魂；你可能已经失去了所有给予幸福的纯真；你可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和平，沉默，使你更接近神圣的东西；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一切，变成了一个疯子——但这个世界会说你成功了。



对世界来说，我执满足就是成功；对我来说不是。对我来说，幸福就是成功——不管有没有人知道你。不管是否有人知道你，不管你生活在完全未知、闻所未闻、无人注意的环境中，这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你是幸福的，你已经成功了。



因此，请记住这一区别，因为有很多人希望凭直觉行事，希望找到内在的指引，只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对他们来说，内心的指引将是一种挫败。首先，他们找不到。其次，即使他们能找到，他们也会很痛苦。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得到世界的认可，满足我执，而不是幸福。



头脑要清醒——不要以成功为导向。成功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所以不要试图成功，否则你会失败的。想想幸福吧。



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变得越来越幸福。然后整个世界可能会说你是个失败者，但你不会是个失败者。你已经达成了。



在他的朋友、家人、妻子、父亲、老师和社会眼中，佛是一个失败者。他变成了一个乞丐。这是什么样的成功？他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皇帝：他有品质，有个性，有头脑。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但他变成了一个乞丐。很明显，他是个失败者。



但我要对你说，他不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他成为了一个皇帝，那么他就失败了，因为他会错过真实的生命。他在菩提树下得到的是真实，失去的是虚幻的。



有了真实，你就会在内在生命中获得成功；而虚幻。。。我不知道。如果你想在虚幻中取得成功，那就走那些在狡猾、聪明、竞争、嫉妒和暴力中工作的人的路。跟随他们的道路，内在的指引不适合你。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收获，那么就不要听从内在的指引。



但最终你会觉得，尽管你赢得了整个世界，但你失去了自己。耶稣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灵魂，获得了整个世界，他会得到什么？”你会称谁为成功：亚历山大大帝还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因此，如果——如果必须很好地理解“如果”——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感兴趣，那么内在的指引就不是你的向导。如果你对存在的内在维度感兴趣，那么内在的指引，而且只有内在的指引，才能有所帮助。



结束。




======================================================


第七十九章：空的哲学

经文：

109. SUPPOSE YOUR PASSIVE FORM TO BE AN EMPTY ROOM WITH WALLS OF SKIN – EMPTY.
109.假設你被動的形體是一個有著皮膚外牆的空的房間──空無。

110. GRACIOUS ONE, PLAY. THE UNIVERSE IS AN EMPTY SHELL WHEREIN YOUR MIND FROLICS INFINITELY.
110.和善之人啊，玩耍吧。這宇宙是個中空之殼，你的心可以在那兒無止盡地嬉戲著。

111. SWEET HEARTED ONE, MEDITATE ON KNOWING AND NOT-KNOWING, EXISTING AND NOTEXISTING. THEN LEAVE BOTH ASIDE THAT YOU MAY BE.
111.心地甜美之人啊，冥想知道與非知道，存在與不存在。然後將你可能會待在的這兩邊都拋掉。

112. ENTER SPACE, SUPPORTLESS, ETERNAL, STILL.
112.進入那空間，無所支撐的，永恆的，靜止的。



这些技巧与虚空有关——它们是最微妙、最精妙的。甚至想象虚空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佛祖把这四种技法都用在他的弟子和比丘身上，因为这四种技艺，他完全被误解了。正是因为这四种技术，佛教才从印度的土地上彻底被铲除。



佛说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你就不可能完全空。你可能不在那里，但上帝会在那里，神圣会在那里。你的思想可以欺骗你，因为你的神性可能只是你的思想在耍花招。佛说没有灵魂，因为如果有灵魂，ATMA，你可以把你的我执隐藏在它后面。



如果你觉得你内在有自我，你的我执将很难离开。然后你就不能完全空，因为你会在那里。



只是为了为这些空性的技巧做准备，佛否定了一切。



他不是无神论者，但他似乎是无神论者，因为他说没有上帝，他说没有灵魂，他说存在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存在是空的。



但这只是为这些技巧打下基础。一旦你进入虚空，你就进入了所有——你可以称之为神圣，你可以称它为上帝，或者ATMA，灵魂，无论你喜欢什么——但只有当你完全空时，你才能进入真理。



你什么都不应该留下。



印度教徒认为佛在破坏宗教，他在教导不信教。听到他的人，甚至他们都无法跟随，因为无论何时你去任何地方，你都会去寻找一些东西——你永远不会去寻找空。所以，那些去听他的人在寻求一些东西——涅盘、莫克沙、另一个世界、天堂、真理——但他们在寻求一些。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终极愿望：找到真理。这是终极的愿望。但除非你完全没有欲望，否则你不可能知道真理；知道的条件就是完全没有欲望。



所以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不能渴望真理。如果你渴望它，这种渴望就会成为障碍。在佛之前，有一些大师教导说：“不要欲望，要无欲。”但他们谈论的是上帝，上帝的王国，天堂，天堂，莫克沙，终极的自由和解放——他们说：“要无欲”。佛觉得，如果有什么需要达成的，你就不能无欲。



你可以假装自己没有欲望，但这种假装，没有欲望，也是出于某种欲望。这是假的。大师们说，你无法通过欲望获得终极幸福，你想获得终极幸福——所以你开始无欲，你试图无欲，这样你才能获得终极幸福。但欲望是存在的。仅仅因为欲望，你就试图变得没有欲望。所以佛说没有什么上帝需要达成。














即使你有欲望，也没有人可以达成。。。所以不要太在意。某个地方没有解脱，也没有目标。生命毫无意义，没有目标。



他的重点是美丽和奇妙的——没有人尝试过这种方式。他摧毁了所有的目标，只是为了帮助你变得毫无欲望。如果目标是存在的，你怎么能无欲呢？



如果你不无欲，你就无法达成目标——这就是悖论。他摧毁了所有的目标——并不是说这些目标不存在，它们存在，而且可以实现——但如果你想实现它们，如果你想达到它们，那就不可能了。最基本的条件是你必须是无欲望的——然后最终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佛说没有什么可求的，欲望是徒劳的。放下所有的欲望，当没有欲望时，你就会空。



想象一下，如果你内心没有欲望，你会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过是一堆欲望。如果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了，你就会消失。并不是说你将不存在——你将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空。



你会在那里，就像一个空房间：没有人在那里，只有一个SUNYA，一片虚无。



佛祖称这种虚空为阿那陀，ANATMA, ANATTA，无灵魂。你不会感觉到任何中心，那就是“我是”；只有“是”，没有“我”。因为“我”只是积累的欲望，浓缩的欲望，结晶的欲望——很多很多的欲望已经成为你的“我”了。



这和物理学一样。物理学家说，如果你分析物质，那么物质只不过是原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连接原子，每个原子都被空包围着。如果你手里有一块石头，就没有石头，只有能量原子，在两个原子之间，有无限的空。即使是岩石也是宽敞多孔的。他们说，很快我们就能从任何东西中抽出空间。



威尔斯写了一个故事。



在21世纪，一名乘客开始在一个大车站里叫苦力。与这名乘客同车厢的其他乘客无法理解，因为他没有行李，只有一包香烟和一个小火柴盒。



那是他所有的行李。他还不断地找苦力。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一名乘客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打电话？你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自己拿这个火柴盒和这包烟。你打算用这二十多个苦力做什么？”乘客笑着说：“试试，试试那个火柴盒。”。



那个火柴盒不寻常。一台铁路发动机被浓缩在其中。“这很快就有可能了。空间可以被拉出，然后它可以再次被强行推入，发动机就会重新成形。然后大的东西就可以毫无问题地被携带。”。



重量将保持不变，但形状和形式将变得越来越小。火柴盒可以装一台铁路发动机，但重量保持不变，因为空间没有重量。你可以拉出空间，但你不能拉出重量。重量将保持不变，因为重量是由原子而非空间决定的。他们说，整个地球可以凝结成一个苹果的大小，但重量不变。如果你把所有这些原子拆开；如果你取出一个原子，然后取出另一个，然后取出另外一个；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都去掉，就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所以物质只是一种表象。佛以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分析了人类的心灵：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说你的自我不过是欲望，原子般的欲望。有数以百万计的欲望；他们造就了你。如果你继续一个接一个地拔出欲望，就会有一刻，欲望消失了，你消失了。。。只有空间，只有空位。佛祖说，这就是涅盘。这是你存在的彻底停止；你已经不在了。佛说这就是寂静：除非你完全离开，否则寂静不会降临到你身上。






佛说你不能寂静，因为你是问题所在；你不能而平静因为你是疾病；你永远不会幸福，因为你是唯一的障碍。幸福随时都可能到来，但你是障碍。当你不在的时候，幸福就会在那里；当你不在的时候，和平就会在那里；当你不在的时候，寂静会在那里；当你不在的时候，狂喜会在那里。当你的内在完全空虚时，这种空虚本身就是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佛的教义被称为“空性哲学”或“零性哲学”。



这四种技巧是为了达到这种存在状态，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崇高状态

--没有区别。你可以给它一个积极的术语，正如印度教徒和耆那教所称，灵魂，或者你可以给他一个更合适但消极的术语，就像佛所称，ANATTA，没有自我或没有灵魂。这取决于你。但无论你怎么称呼它，都其实没有可以被命名和称呼的事物，只有无限的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是终极技术，最微妙，最困难，但也是最美妙的。如果你能运用这四种技巧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会获得遥不可及的东西。



第一个技巧：假设你的被动形体是一个有皮肤墙的空房间——空无。



假设你的被动形态是一个有皮肤墙的空房间。

……但在里面，一切都是空的。这是最美丽的技术之一。只是以冥想的姿势坐着，放松，独自一人，你的脊椎挺直，整个身体放松——就好像整个身体都悬在脊椎上一样。然后闭上眼睛。有那么一会儿，继续感到放松，更加放松，变得越来越平静。



这样做几分钟，只是为了合拍。然后突然开始感觉你的身体只是皮肤墙，里面什么都没有，里面没有人，房子是空的。



有时你会觉得思绪在流逝，思绪在移动，但不要以为它们属于你。你不是。只要想想它们在空旷的天空中漫游——它们不属于任何人，它们没有任何根。



事实确实如此：思想就像天空中移动的云朵。它们没有任何根，也不属于天空，它们只是在天空中漫游。他们来了又走，天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感觉你的身体只是皮肤的墙，里面没有人。思想仍将继续——因为旧习惯、旧动力、旧合作，思想将继续到来。但只要想想，它们是在空中移动的无根云——它们不属于你，也不属于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属于他们——你是空的。这将是困难的，因为旧习惯，没有其他的。你的大脑想要捕捉一些想法，认同它，跟随它，享受它，沉溺其中。


抗拒！只是说没有人可以放纵，没有人可以战斗，没有人用这种想法做任何事情。在几天、几周内，想法会变慢，变得越来越少。云会开始消失，或者，即使它们来了，在没有思考的时候，也会有万里无云的天空。一个想法会过去，然后另一个想法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到来。然后会有另一个，然后又会有一个间歇期。在这些时间间隔里，你将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空。而对它的一瞥将让你充满你无法想象的深深的幸福。











真的很难对此发表任何看法，因为用语言说的任何话都会指代你，而你不会在那里。如果我说你会充满幸福，那将是无稽之谈。你不会在那里，所以我怎么能说你会充满幸福呢？幸福就在那里。就在你皮肤的四壁之内，幸福就会在那里，振动——但你不会在那里。一片深深的寂静会降临到你身上，因为如果你是无，没有人能制造躁动。你总是认为别人在打扰你；路上的交通噪音，孩子们在你周围玩耍，妻子在厨房工作。。。有人在打扰你。



没有人打扰你；你是引起躁动的原因。因为你在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打扰你。如果你不在那里，那么纷扰就穿过空虚而不去触碰任何东西。你在那里——非常敏感，是一个伤口；任何事情都会立刻伤害你。



我听说过一个科幻故事。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所有人都死了；现在地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树木和山丘。一棵大树被认为会制造巨大的噪音，就像过去一样。它从一块大石头上掉下来，尽了一切可能，但没有噪音。因为对于噪音你的耳朵是需要的，对于声音你的耳朵也是需要的。如果您不在那里，则无法创建声音。我在这里发言。我发出声音是因为你在这里。如果没有人在这里，我可以继续发言，但声音无法产生。但我可以自己创造它，因为我自己也能听到。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听，声音就不能被创建，因为声音是你耳朵的反应。



如果地球上没有人，太阳就会升起，但它无法创造光。这似乎很荒谬。



我们无法想象它，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太阳会升起，会有光。需要你的眼睛。没有眼睛，太阳就无法发光。它可能会继续上升，但这将是徒劳的，因为光线将在空虚中穿过。



没有人能做出反应，也没有人能说这是光明。光是你眼睛的一种现象。你的反应。声音是你耳朵的一种现象。你的反应。



你觉得。。。花园里有一朵玫瑰，但如果没有人经过，会有香味吗？单凭玫瑰是不能制造香味的。需要你和你的鼻子——有人做出反应并解释这是香味，这是玫瑰香味。不管一朵玫瑰多么努力，没有鼻子就根本不是一朵玫瑰。



街上的骚乱其实并不存在，它在你的自我意识中。你的自我反应说这是一种干扰。这是你的解释。有时你可能会以不同的心情享受它。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种干扰。你可能会以不同的心情享受它。



然后你会说：“这太美了。多么美妙的音乐！”但在悲伤的时刻，即使是音乐也会成为一种干扰。但如果你不在那里，只有空间，空的，就不会有干扰，也不会有音乐。事情只会从你身上经过，不被注意。因为没有创伤，就没有伤口可以反应，就没有人可以反应；甚至连自我都不会被创造出来。这就是佛祖所说的涅盘。



这个技巧可以帮助你。



假设你的被动形态是一个有皮肤墙的空房间——空的。处于被动状态，不活动，什么都不做。。。。因为每当你做某事，做者就会进来。



其实没有做者。只是因为有行为所以你们要想象有一个做的人。佛之所以困难，正是因为如此。只是因为语言形式的问题才出现。

 









我们说一个人在走路。如果你分析这句话，它意味着有人在走路。但是佛说只有一个行走的行为，没有一个人在行走。你在笑。因为语言的原因，似乎有人在笑。佛说有笑，但里面没有人在笑。当你笑的时候，记住这一点，找出谁在笑。你永远找不到任何人——那里只有笑声。没有人在背后做这件事。当你难过的时候，没有人难过，只有悲伤。看看这个。只有悲伤。这是一个过程：简单的笑声，简单的快乐，简单的不快乐。背后没有人。



只是因为语言，我们才会继续从两个方面思考。如果有移动，我们说一定有人移动了——移动者。我们不能只想到运动。但你见过移动者吗？你见过那个笑的人吗？佛说有生命，生命的过程，但里面没有任何人。然后是死亡，但没有人死亡。对佛来说，你不是二元性的——语言创造了二元性。我在说话，没有人在说话。说话是一个过程。它不属于任何人。



但对我们来说，这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二元论。每当我们想到一些活动，我们就会想到一些内在的活动者，一些做者。这就是为什么消极、不活跃的形式在冥想中很好，因为这样你就更容易进入虚空。佛陀说：“不要做冥想。要冥想。”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我重复一遍。佛说：“不要做冥想。要冥想。”因为如果你做冥想，做者就进来了——你会继续认为你在冥想。然后冥想就变成了一种行为。佛说：“要冥想。”意思是完全被动，什么都不做，也不认为有做者。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当做者消失在行动中时，你会突然感到幸福感高涨。它的到来是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体。对于一个舞者来说，当舞蹈占据主导地位时，舞者消失了——然后发生了突然的祝福，突然的幸福，突然的狂喜。他充满了未知的幸福。发生了什么事？只剩下做，做者不在了。



在前线，士兵们有时会获得深深的幸福。这很难想象，因为他们离死亡太近了——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死亡。一开始，这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害怕得发抖。但是，你不能每天都不停地颤抖和恐惧。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接受了死亡——然后恐惧就消失了。



当死亡如此之近，任何错误的举动都可能让你立即死亡，做者就会被遗忘，只剩下责任，只剩下行动。一个人必须深深地投入其中，以至于无法继续记住“我是”。“我是”会制造麻烦。你会错过的。你不会完全参与活动。生命危在旦夕，所以你负担不起双重性。行动变得全然。当行动全然时，你会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勇士们知道，平凡的生活无法给你带来深深的快乐。这也许就是战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战士刹帝利比婆罗门更能达到摩克沙的原因；因为婆罗门总是在思考和思考——大量的心理活动。二十四位锡珊卡（ Jain TEERTHANKARAS）、罗摩、奎师那、佛陀都是刹帝利。他们达到了最高峰。



没有一个商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顶峰。他生活在如此安全的环境中，他可以负担得起双重身份。无论他在做什么，都不是全然的。利润不能是全然活动。你可以为它投入，但它从来都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你可以玩它，但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是一场游戏。企业就是在玩一场游戏，一场金钱游戏。









这个游戏不是很危险，所以商人几乎总是平庸。。即使是赌徒也可能比商人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因为赌徒会陷入危险。



他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押在赌注上——在那一刻，做者不在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赌博如此吸引人，战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据我所知，在任何吸引人的东西背后，一定有某种狂喜潜伏在某处，某种未知的暗示，某种隐藏在某处的生命奥秘的一瞥。否则，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被动性。。。。你在冥想中采取的任何姿势都应该是被动的。在印度，我们已经形成了最被动的ASANA，最被动的态势，即SIDDHASANA。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在这个SIDDHASANA姿势中，当佛坐着时，身体处于最深的被动状态。即使躺着，你也不会那么被动；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姿势也不是那么被动，而是主动的。为什么SIDDHASANA如此被动？



原因有很多。在这种姿势下，身体被锁住，闭合。身体有一个电圈：当电圈闭合并锁住时，电在身体内一圈又一圈地移动，不会泄漏出去。现在，在某些姿势下，你的身体会泄漏能量，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科学现象。当身体泄漏能量时，它必须不断地创造能量。它处于活动状态。身体发电机必须持续工作，因为你正在漏水。当能量从外在身体泄漏时，内在身体必须主动替换它。因此，最被动的状态将是没有能量泄漏时。



现在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他们治疗病人只需要绕一圈身体的电。可能在医院里，这些技术正在被使用，它们非常有用。一个人躺在地板上的铁丝网上。电线网只是为了让他的身体绕一圈电。仅仅半个小时就足够了，他会感到如此放松，如此充满活力，如此强壮，以至于他不敢相信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如此虚弱。



在所有古老的文化中，人们过去常常在晚上朝着特定的方向睡觉，这样能量就不会泄漏——因为地球有磁力。要使用这种磁力，你必须躺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然后地球的力量会把你磁化一整夜。如果你躺在它的对立面，力量就与你战斗，你的能量将被摧残。许多人在早上感到非常沮丧，非常虚弱。不应该这样，因为睡眠是为了让你恢复活力，给你更多的能量。但也有很多人在要睡觉时精力充沛，但到了早上他们就蔫了。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可能只有一个：他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躺着。如果它们违反地球磁场躺着，它们会感到消散。



因此，现在科学家们说，身体有一个可以锁定的电路，他们研究了许多坐在SIDDHASANA的瑜伽士。



在这种状态下，身体正在泄漏最小的能量；能量得以保存。当能量被保存下来时，内部电池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任何活动。所以身体是被动的。在这种被动状态下，你会变得比主动状态下更空。







在这个SIDDHASANA姿势中，你的脊椎是直的，整个身体也是直的。现在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当你的身体是直的，完全直的，你受地球引力的影响最小。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以一种不方便的姿势坐着，你称之为不方便，这种不方便是因为你的身体受到更多引力的影响。如果你坐直了，那么引力是最无效的，因为它只能拉动你的脊椎，而不能拉动其他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站着很难入睡的原因。你的头在SHIRSHASANA上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睡觉，你必须躺下。为什么？因为地球对你有最大的拉力，而最大的拉力会让你失去知觉。为了睡觉，你必须躺在地上，这样地球的引力就会接触到你的整个身体，并拉动它的每一个细胞。然后你就会失去知觉。动物比人更无意识，因为它们不能直立。进化论者说，人之所以能进化，是因为他能双脚直立。万有引力较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变得更加清醒。



在SIDDHASANA中，引力处于最小值。身体是不活跃和被动的，封闭在里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什么都没有搬出去，什么都没有进来。闭上眼睛，锁住双手，锁住双脚——能量在循环中移动。



每当能量在一个圆圈里移动时，它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节奏，一种内在音乐。你听到的音乐越多，你就越感到放松。



假设你的被动形态是一个空房间——就像一个空的房间——有几层皮——空的。继续陷入那种空虚。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人，没有人，房子空着，房子的主人消失了，消失了。在那个间隙中，在那个间隔中，当你不在里面的时候，神圣就会出现。



当你不是的时候，上帝就是。当你不是，幸福就是。所以试着消失。试着从内在消失。



第二个技巧：和善之人啊，玩耍吧。這宇宙是個中空之殼，你的心可以在那兒無止盡地嬉戲著。



和善之人啊，玩耍吧。這宇宙是個中空之殼，你的心可以在那兒無止盡地嬉戲著。

第二种技巧是基于游戏的维度。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你不活跃，陷入深深的空虚，陷入内心的深渊是件好事。但你不能一整天都是空虚的，也不能一整天被动。你必须做点什么。活动是一项基本要求，否则你就不能活着。生命意味着活动。因此，你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保持不活跃，但在24小时内，你必须保持活跃。冥想应该成为你的生活方式，而不应该是一个碎片。否则你会得到它，也会失去它。如果你一个小时不活动，那么23个小时你就会活跃起来。积极的力量会更多，他们会摧毁你在不活动中获得的一切。积极的力量会摧毁它。第二天你会再次做同样的事情：在23个小时内，你会积累做者，而在一个小时内你将不得不放弃它。这将很困难。所以你的思想必须改变对工作和活动的态度。因此出现了第二种技巧。




工作应该被视为游戏，而不是工作。工作应该被视为游戏，只是一场游戏。你不应该当真；你应该像小孩子一样玩耍。它是没有意义的，什么都无法实现；只是享受行动。如果你有时玩耍，你会感觉到区别。当你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你是认真的、有负担的、有责任感的、担心的、焦虑的，因为结果，追求结果，就是动机。









工作本身不值得享受。真正的目的在未来，在结果中。而游戏没有结果，过程才是幸福的。



你不会担心，这不是一件 严肃的事情。即使你看起来很严肃，那也只是假装。在游戏中，你享受这个过程；在工作中，过程没有得到享受——目标，目的，很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容忍这一过程。必须这样做，因为必须达到目的。如果你能不需要做某事就完成任务，你就会跳过某事，直达最终目的。



但在游戏中你不会那样做。如果你能在不玩的情况下完成游戏，那么游戏的结束将是徒劳的。它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有意义。例如，两个足球队在比赛场地上。只要扔一枚硬币，他们就可以决定谁会赢，谁会输。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努力，不必要地用力？只要掷硬币就可以很容易地决定这件事。结局就在那里。一支球队可以获胜，另一支球队也可以被击败。为什么要为它工作？但那样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结局没有意义，过程才是意义。即使没有人获胜，也没有人被击败，这场比赛也是值得的。这项活动本身就是值得的。



游戏的这个维度必须应用到你的整个生命中：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完全参与到行动中，以至于结局无关紧要。它可能会来，它必须来，但它不在你的脑海中。你在玩，你在享受。



这就是奎师那告诉阿诸那把未来交到神圣之手中的意思。



你行动的结果是在神圣之手中，你只是做。这只是在做

变成了玩耍。这就是阿诸那很难理解的，因为他说，如果只是玩，为什么要杀，为什么要打？他明白什么是工作，但他不明白什么是玩耍。奎师那的一生只是一场玩耍。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不严肃的人。他的一生只是一场玩耍，一场游戏，一场戏剧。他享受着一切，但他并不严肃。他非常享受，但他不担心结果。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



阿诸那很难理解奎师那，因为他是根据最终结果来计算和思考的。他在《薄伽梵歌》的开头说道：“这整件事似乎很荒谬。战场双方，我的朋友和亲戚在相互战斗。无论谁赢了，都将是一场损失，因为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都将被摧毁。即使我赢了，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我要向谁展示我的胜利？”？



胜利是有意义的，因为朋友、亲戚和家人都会喜欢胜利。但不会有人，胜利将只是在尸体之上。谁会欣赏它？谁会说‘阿诸那，你做了一件大事’？因此，无论我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似乎都是荒谬的。整件事都是无稽之谈。“他想放弃。他非常严肃。



任何计算的人都会那么严肃。



薄伽梵歌的背景是独一无二的：战争是最严重的事情。你不能对此开玩笑，因为涉及生命，涉及数百万人的生命——你不能开玩笑。奎师那坚持认为，即使在那里，你也必须玩得开心。你不要去想最后会发生什么，你只是在此时此地。你只是一个战士。













不要担心结果，因为结果掌握在神的手中。结果是否掌握在神圣之手，这甚至都不是重点。关键是它不应该掌握在你的手中。你不应该带着它。如果你带着它，你的生命就不会变成冥想。



第二个技巧是说，和善之人啊，玩耍吧，让你的生命只是一场戏。



宇宙是一个空壳，你的思想在其中无限地嬉戏。你的思想在无限地嬉戏：整个事情就像一个空房间里的梦。在冥想的时候，人们必须看着思想在嬉戏，就像孩子们在玩耍一样，从溢出的能量中跳出来，仅此而已。思想跳跃，嬉戏，只是一场戏——不要当真。即使有不好的想法，也不要感到内疚。或者，如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想法，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你想为人类服务，改变整个世界；你想把天堂带到地球上——不要太自负，不要觉得自己变得伟大了。



这只是一个嬉戏的头脑。有时它下降，有时它上升——它只是溢出的能量，有很多形状和形式。思维只是一股溢出的泉水，没有别的。



Shiva说，要好好玩，和善之人啊，要玩。玩家的态度意味着他很享受这活动，这本身就很好。不涉及利润动机；他不爱算计。看看一个商人就知道了。无论他在做什么，他都在计算利润，他将从中获得什么。顾客来了。客户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种手段。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要怎么被利用？



在内心深处，他在盘算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操纵，只是为了利用。他不关心这个人，不关心交易，不关心任何事情——他只关心未来，关心利润。



看看东方：在乡村里，商人不仅仅是一个获利者，顾客也不仅仅是来买东西的。他们很满足。我记得我的老爷爷。他是一个布商，我和我的全家都很困惑，因为他太满足于此了。在一起的几个小时里，这是一场与顾客的游戏。如果一件东西值十卢比，他会要求五十卢比，他知道这太荒谬了。他的顾客也知道，他们知道一定在十卢比左右，他们会从两卢比开始。



然后，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将接踵而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都会生气。“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简单地说价格是多少？”但他有自己的客户。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会问：“爸爸在哪里，爷爷在哪里？



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游戏，一场戏。无论我们损失一卢比还是两卢比，无论损失多少，这都不是重点！“他们很享受。这项活动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两个人通过它进行交流。两个人在玩游戏，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场游戏——因为固定的价格当然是可能的。”。



在西方，他们现在有固定的价格，因为人们更善于算计，更有利润动机。他们无法想象浪费时间。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这件事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决。没有必要。你可以写下确切的价格。为什么要一起打几个小时？但后来游戏丢失了，整件事变成了例行公事。









即使是机器也能做到。不需要商人；不需要客户。



我听说过一位精神分析师，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有很多病人，很难与每个人进行个人接触。所以他会把他的录音机给一个特定的病人，录音机会说出精神分析师想对病人说的任何话。



有一次，碰巧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病人的约定时间。



精神分析师正在进入一家酒店。突然他看到病人坐在那里。于是他问：“你在这里干什么？这是你和我在一起的时间。”病人说：“我太忙了，我把我的话都录到了我自己的录音机上。两台录音机都在互相交谈。你要对我说什么，我的录音机都录好了，我要对你说什么，你的录音机也从我的录音机上听。”。

在同一时间，我们都自由了。“如果你太过精打细算，那么人们就会消失，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出现。即使是现在，在印度的村庄里，讨价还价也在继续。”。这是一场值得享受的游戏。你在玩。这是两种智力之间的匹配，两个人会有深入的接触。但这并不节省时间。游戏永远不会节省时间。在游戏中，你不必担心时间。你无忧无虑，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在那一刻享受它。嬉戏是所有冥想过程最深层的基础之一。但我们是务实的；我们是为它而训练的。所以即使当我们冥想时，我们也在寻找结果。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不满意。



人们来找我，他们说：“是的，冥想在成长，在进步。我感觉更快乐了，有点寂静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我知道像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会来说：“是的，我感觉自己涅盘了，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很幸福，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正在寻找一些利润，除非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利润，他可以存入银行，否则他无法满足。



寂静和幸福是如此模糊，你无法拥有它们，也无法向任何人展示它们。



每天都有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难过。他们期待着一些即使在商业中也不应该期待的事情——他们在冥想中也在期待。商业头脑随着整个商业训练而进入沉思——从中能获得什么利润？



这位商人不爱开玩笑。如果你不爱玩，你就不能冥想。要变得越来越爱玩。在游戏中浪费时间。只要和孩子们一起玩就可以了。即使没有人，你也可以独自在房间里跳来跳去，玩得很开心。享受，但你的大脑会继续坚持：“你在做什么，浪费时间？你可以从这段时间里赚些什么。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你只是在跳、唱、跳。你在做做什么？你疯了吗？”。试试看。在任何时候，只要你能离开你的业务，就抓住它，玩得开心。不管怎样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弹奏西塔琴，任何你喜欢的东西——但要玩耍。不从中寻找利润，不看到未来，只有现在。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嬉戏。



然后你可以跳上你的思想，和它们一起玩，把它们扔来扔去，和它们跳舞，但不要严肃对待它们。









就思想而言，许多人只是无意识的。无论他们头脑中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是无意识的；他们在其中漂泊，却不知道思想将他们引向何方。如果你能意识到思想的任何轨迹，你就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思维在联想中移动。一只狗在街上吠叫。树皮飞到你的头上——现在你已经开始了。你可能会通过这种狗叫声走向世界的尽头。你可能还记得一个养狗的朋友。



然后这只狗掉了下去，那个朋友出现在脑海中，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妻子很漂亮。。。现在你要移动了。你可以走到这个世界的尽头，你永远不会记得只有过一只狗在引导你；它只是吠叫，把你放在跑道上，然后你开始移动。



你会对科学家们的说法感到非常尴尬。他们说这条轨迹在你的脑海中是固定的。如果同一只狗在同样的情况下再次吠叫，你将再次遵循这条轨迹：朋友、狗、妻子——美丽的妻子——你将再次走同样的路。



现在，他们已经在人脑中尝试了许多电极实验。它们触摸大脑中的某个特定部位，然后释放出特定的记忆。



突然你看到五岁的自己，在花园里玩耍，追着一只蝴蝶跑。然后整个序列就在那里：你感觉很愉快，一切都很好，空气，花园，气味，一切都充满活力。这不仅仅是记忆，而要重温它。



然后，电极被拉出并且记忆停止。如果电极再次接触同一个点，同样的记忆再次出现。这就好像你在记忆一些机械的东西。它总是从某个起点开始，在某个特定的终点结束；然后从头开始。。。就像你在录音机上录东西一样。你的大脑有数百万的记忆，数百万的细胞在记录，它都是机械的。



这些在人类大脑上进行的实验非常奇怪，也非常有启发性。记忆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复活。一位实验者试了三百次，结果记忆是一样的——记录下来了。实验对象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觉得这非常非常奇怪，因为他不是大师，他什么都做不了。当电极接触到这个地方时，记忆开始了，他不得不去看。在三百次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为了目击者。他开始看到记忆，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不同了，这种记忆也不同了。这个实验对冥想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你知道你的大脑只不过是你周围的一个机械记录时，你就分离了。



这种思想是可以被触动的。现在科学家们说，我们迟早会切断所有给你带来痛苦和焦虑的中心，因为同一件事一次又一次地被触动，整个事情都必须重新体验。



我和许多弟子一起做了许多实验。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样的恶性循环——除非他们成为这是一件机械的事情的见证人。你知道，如果你每周都对你的妻子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事情，她会做出反应。七天后，当她忘记的时候，说同样的话：她会做出反应的。然后记录——反应会是一样的。你知道，你的妻子知道，一种模式是固定的——而且还在继续。即使是狗也可以通过吠叫来启动你的模式。有东西被触摸，电极进入。



你已经开始了一段旅程。



如果你在生活中很顽皮，那么你的内在也可以很顽皮。然后就好像是你在电视屏幕上看什么：你没有参与，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旁观者。看，享受它。不要说好，不要说坏，不要谴责，不要感激，因为这些都是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裸体女人出现在你的屏幕上，不要说这很糟糕，说有魔鬼在对你开玩笑。没有魔鬼会对你开玩笑。只是看着，就好像事物只是在屏幕上，一个电影屏幕。




要用轻松愉快的心态：对这位女士说“等等”。不要试图把她推出去，因为你把她推出得越多，她就会进来得越多——这很困难。不要跟随她。如果你跟随，你会有麻烦的。不要跟随，不要抗争——这是规则。



只是轻松愉快地看着。只要说一声“你好”或“早上好”。只是看着，一点也不要被打扰。让这位女士等一下。她会自己走，就像她来的一样：她自己走。她和你没有亲戚关系，她只是记忆中的事物。她由于某些原因而来到那里，只是一张图片。对图片开玩笑。如果你能对你的思想开玩笑，它很快就会平静，因为只有当你认真的时候，思想才能存在。



严肃是纽带，是桥梁。



和善之人啊，玩耍吧。這宇宙是個中空之殼，你的心可以在那兒無止盡地嬉戲著。



第三种技巧：心地甜美之人啊，冥想知道與非知道，存在與不存在。然後將你可能會待在的這兩邊都拋掉



…冥想知道與非知道，存在與不存在。

思考生活的积极方面，然后思考消极方面——然后把两者都放在一边，因为你两者都不是。那就把两者都放在一边吧。



这样看。沉思一个出生：一个孩子出生了，你也出生了。然后你长大了，你变得成轻年人——想想这整个成长过程。



然后你变老了，然后你就死了。从一开始，想象一下你的父亲和母亲怀上你的那一刻，你进入了母亲的子宫。



只是第一个牢房。从那里一直看到最后，你的尸体在火葬柴堆上燃烧，你所有的亲戚都站在你周围。然后把两者都放在一边——生的和死的。把两者都放在一边，然后往里面看。你就在那里——一个永远不会出生、永远不会死去的人。



…知道与不知道，存在与不存在。然后把两者都放在一边。你可以用任何正负极性来做。你坐在这里。我看着你。我认识你。当我闭上眼睛时，你已经不在了，我不认识你。那就把我所知道的和我所不知道的都放在一边吧——你会变空的。因为当你把知识和没有知识都放在一边时，你就会变空。



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充满知识，另一种充满无知。有些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的自我与他们的知识息息相关。有些人说：“我们是无知的。”他们充满了他们的无知。他们说：“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认同知识，另一个认同无知，但都拥有一些东西，都珍惜一些东西。



把两者都推到一边，知道和不知道，这样你都不是——既不无知也不知道。把积极的和消极的都放在一边。那你是谁？突然间，将向你揭示。你会意识到超越，超越。抛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你将是空的。你将不是一个人，既不聪明也不无知。抛开仇恨和爱情，抛开友谊和敌意。。。当两极都被搁置一边时，你是空虚的。



但这是头脑的一个把戏：它可以把一个放在一边，但决不能把两个同时放下。它可以把一个放在一边——你可以把无知放在一边，然后你就会坚持知识。你可以把痛苦放在一边，但你会紧紧抓住快乐。你可以把敌人放在一边，但你会紧紧抓住朋友。还有一些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将把朋友放在一边，紧紧抓住敌人，他们将把爱放在一边紧紧抓住仇恨，他们将财富放在一边牢牢抓住贫困，他们将知识、经文放在一边死死抓住无知。这些人是大弃绝者。无论你紧紧抓住什么，他们都会把它放在一边，紧紧抓住相反的东西——但他们仍然紧紧抓住——问题是紧紧抓住，因为如果你紧紧抓住，你就不会空。不要固执己见——这就是这项技术要传达的信息。只是不要执着于任何积极或消极的东西，因为没有执着，你会发现自己。










你在那里，但因为执着，你被隐藏了。有了不执着，你就会暴露，你就会被揭开。你会绽放。



第四种技巧：進入那空間，無所支撐的，永恆的，靜止的。




进入空间，没有支撑，永恒，静止。在这项技术中已经给出了空间的三个性质。没有支撑：太空中不可能有任何支撑。永恒：它永远不会结束。尽管如此：它将是无声的，它将是宁静的。进入这个空间，它就在你的里面。



但思想总是要求支撑。人们来找我，如果我对他们说，“闭着眼睛静静地坐着，什么都不做”，他们会说，“给我一些AVALAMBAN，一些支撑。给我一些咒语作为支持，因为我不能只坐。”只是坐着很难。如果我给他们一个咒语，那没关系。他们可以继续重复咒语。那就很容易了。有了支撑，你永远不会空，这就是为什么它很容易。



一定得发生些什么，你一定得做些什么。做，做者依然存在：做，你就充实了。你可能被Aumkar、Aum、 Ram、耶稣、圣母玛利亚，任何东西填满——你可能被任何东西填满，但你被填满了。那你就没事了。思想抗拒空虚。它总是想被其他东西填满，因为它只能被填满。



如果没有填满，它就会消失。在空虚中，你将变得无念。这就是思想请求支撑的原因。



如果你想进入内在的空，不要寻求支撑。放下所有支撑，咒语，神，经文，任何给你支撑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支撑，就放下它，直接往里面走——没有支撑。这将是可怕的；你会感到害怕。你正在走向一个可能完全迷失的地方。你可能无法回来，因为所有的支撑都将失去。你失去了与河岸的联系，这条河将把你带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你失去了支撑。你可能会跌入一个无限的深渊。因此，恐惧笼罩着你，你请求一些支撑。即使这是一种虚假的支撑，你也会享受它。即使是虚假的支撑也会有所帮助。因为对思想来说，支撑是真是假没有区别——它一定是支撑，这就是重点。你并不孤单，有一些东西在那里支撑着你。



有一次，一个人来找我，他住在一所房子里，他觉得那里有鬼魂。他非常担忧。通过担忧，他开始看到更多的幻觉。由于担忧，他病了，身体虚弱。他的妻子说：“如果你再住在这所房子里，我就离开。”他的孩子被送到亲戚家。



那个人走到我面前说：“现在已经很困难了，我看得很清楚。



他们在夜里散步。整个房子充满了鬼魂。你帮帮我。”于是我给了他一张我的照片，并说：“拿去吧。现在我要对付那些鬼魂。”。你只是静静地睡觉，你不必担心。真的，我会对付他们，我会照顾他们的。现在这是我的事。不要干涉。现在你不必担心。第二天那个男人来了，他说：“我睡着了，太美了！”！你创造了奇迹！“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提供了支撑。通过支撑，思想被填满了。它不再是空的；有人在那里。”。



在日常生活中，你依靠许多虚假的支撑，但它们会有所帮助。除非你变得足够强，否则你将需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终极技术——没有支撑。









佛陀快要死了，阿难问他：“你现在要离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将如何达成？我们现在该如何进行？当师傅走了，我们将在黑暗中徘徊很多很多世。没有人在那里引导我们，指引我们，光正在熄灭。所以佛说：“这对你有好处。”。当我不在了，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光。独自行动，不要要求任何支撑，因为支撑是最后的障碍。“事情发生了。阿难还没有开悟。他和佛在一起四十年了，他是最亲近的弟子，他就像一个影子，和佛一起移动，和他一起生活；他和佛接触的时间最长。四十年来，佛的慈悲之心一直落在他身上，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头上——四十年了。”。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阿难仍然像从前一样愚昧。佛祖死后的第二天，阿难开悟了——第二天、第二天。支撑本身就是障碍。在没有佛祖的时候，阿难找不到任何支撑。这很难。如果你和一个佛住在一起，而佛走了，那么没有人能支撑你。现在没有人值得执着。一个执着于佛的人不能执着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整个世界将是茫然的。一旦你认识了一个佛和他的爱和慈悲，那么没有爱，没有慈悲可以比。一旦你尝过了，就没有什么值得品尝的了。所以阿难四十年来第一次独自一人，完全独自一人。没有办法找到支撑。他得到过最高的支撑；现在，较低级的支撑是不行的。第二天，他开悟了。他一定已经进入了内在的空，没有支撑，永恒，静止。



所以请记住，不要试图找到任何支持。无支撑。如果你正在尝试这种技术，那么就不要支持。这就是克里希那穆尔蒂所教导的：“不要支持别人。



不要执着于师傅。不要执着于圣经。不要执着于任何事情。“这就是每个师傅一直在做的事情。师傅的全部努力首先是吸引你向他靠近，这样你就开始紧紧抓住他。当你开始紧紧抓住他的时候，当你与他变得亲密时，他知道必须切断这种紧紧的联系。”。



你现在不能再执着于任何人了——这已经完成了。你不能转移到其他人那里——那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切断了你的联系，你突然失去了支撑。



一开始会很痛苦。你会哭，你会尖叫，整个人都会觉得你迷失了。你会陷入最深的痛苦之中。但从那里，你独自出现，没有支撑。



進入那空間，無所支撐的，永恆的，靜止的。这个空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个空间绝对是无声的。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震动的声音，甚至没有波纹。一切都静止了。



这一点就在你的内在深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进入它。如果你有勇气成为没有支撑的人，那么此刻你就可以进入它了。门是敞开的。邀请是针对所有人的。但需要勇气；孤独的勇气，空虚的勇气，溶解和融化的勇气，死亡的勇气。如果你能死在你的内在空间，你将获得永生，你将实现AMRIT，永生。



结束。


=======================================================


第80章：一切和无是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问题1你说我们内在其实没有人，只有空，但为什么你经常称之为存在，中心？



存在与不存在，无与一切——它们看起来很矛盾，但它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一切都一样。在字典里它们是对立的，但在生命中它们不是。没有人理解。这样看：如果我说我爱所有人，或者说我不爱任何人，那都是一样的。如果我爱一个人，那就有分别了。如果我爱所有人，那就等于不爱任何人。那就没分别了。差异总是以度为单位，是相对的。这两端都没有度数：总和和零都没有度数。所以你可以把总数称为零，也可以把零称为总数。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开悟的人把内在空间称为空，SUNYA，虚空，虚无，无存在，ANATMA——还有一些人把它称为内在存在，绝对存在，BRAHMA，ATMA，至高无上的自我。这是描述它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要么你必须包括所有，要么必须排除所有——你不能用任何相对的术语来描述它。需要一个绝对的术语。矛盾的两极都是绝对条件。



但也有一些开悟的人保持着完全的沉默。



他们什么都没有叫它，因为无论你叫它什么——无论你称它为存在还是非存在——当你给它起一个名字、一个术语、一个词的时候，你就错了，因为它包括两者。



例如，如果你说“上帝是存在”或“上帝是生命”，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样谁会是死亡？他包括所有人。他必须像生命一样拥有死亡，否则死亡将属于谁？如果死亡属于别人，生命属于上帝——那么就有两个上帝，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上帝必须既是生也是死。上帝必须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如果你说上帝是创造者，那么谁是毁灭者？如果你说上帝是善良的，那么谁会是邪恶的呢？由于这个困难，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和许多其他宗教都创造了一个与上帝并肩的魔鬼，因为魔鬼属于谁？他们创造了一个魔鬼。但什么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被推了一步，因为这样就可以问：“谁创造了魔鬼？”如果上帝自己创造了魔鬼，那么他就有责任了。如果魔鬼是独立的，与上帝无关，那么他自己就是上帝，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如果上帝没有创造魔鬼，上帝怎么能毁灭他？这是不可能的。



神学家继续对一个问题给出一些答案，但这个答案再次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亚当变成了邪恶。他被开除了。他违抗了上帝，被逐出了天堂。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亚当为什么会变得邪恶？这种可能性一定是上帝在他身上创造的——邪恶、犯错、违抗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可能性，没有内在的倾向，那么亚当怎么会出错呢？一定是上帝创造了这种趋势。如果邪恶的倾向是存在的，那么另一件事也是肯定的：克服它的倾向并没有那么强烈。与之抗争的倾向并不那么强烈。邪恶的倾向更加强烈。谁创造了这种力量？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对此负责。然后整件事就好像是一场骗局。上帝创造了亚当：他在自己身上创造了一种邪恶的倾向，一种他无法控制的强烈的邪恶倾向；然后他就犯错了；然后他就受到惩罚。









上帝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亚当！或者，你必须接受另一种力量与上帝并肩存在。另一种力量必须比上帝更强大，因为邪恶可以诱惑亚当，而上帝无法保护他。魔鬼可以挑衅和引诱，上帝却无法保护。魔鬼似乎是一个更强大的上帝。



最近在美国诞生了一个教会，叫做撒旦教会，魔鬼教会。他们有一位大祭司，就像梵蒂冈的教皇一样。他们说历史证明了真正的上帝是魔鬼。



它们看起来很合乎逻辑。他们说：“你的上帝，善良的上帝，总是被打败的，魔鬼总是胜利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要崇拜一个不能保护你的软弱的上帝呢？最好追随一个强大的上帝，他可以引诱你，但也可以保护你——因为他更强大。”魔鬼教会现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教会。它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二元性——将上帝从负极拯救出来——制造了问题。在印度，我们没有创造另一极。我们说上帝既是创造者也是毁灭者，是好的也是坏的。这很难想象，因为当我们说“上帝”的那一刻，我们就无法想象他是坏人。但在印度，我们试图穿透存在最深层的奥秘，那就是一体性。不知怎的，好的和坏的，生的和死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在某个地方相遇，而这个相遇点就是存在，是一体的。你会把那个集合点称为什么？要么你必须使用积极的术语或消极的术语，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术语。如果你用积极的术语，那么你称之为“存在”，大写B——上帝，绝对，BRAHMA。或者，如果你想用消极的术语，那么你可以称之为涅盘，虚无，SUNYA，无存在，ANATMA。两者都表示相同。



它是两者，你的内在也是两者。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称之为存在，有时我称之为非存在。



两者兼而有之。这取决于你。如果积极的一面吸引着你，那就称之为存在。如果消极的一面吸引了你，那就称之为非存在。这取决于你。任何感觉良好的东西，任何你感觉会给你成熟、成长、进步的东西，都可以这么说。



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与消极情绪没有任何亲和力，另一种与积极情绪没有任何亲和性。佛陀是消极类型的。他感觉不到与积极因素的亲近，他感觉到与消极因素的亲近。他使用了所有否定的术语。商羯罗Shankara并不觉得自己与负面情绪有亲和力。他积极地谈论着终极真理。两人都说同样的话。佛陀称它为空SUNYA，而商羯罗称它为梵BRAHMA。佛陀称之为虚空，无，而商羯罗称之为圆满，一切。但他们在说一样的东西。



Ramanuja，是商羯罗最伟大的批评者之一，他说商羯罗只是一个隐藏的佛教徒。他不是印度教徒，他只是使用了积极的措辞而已。这就是所有的区别。只是佛说空，他说梵——除此之外其他都一样。Ramanuja说，商羯罗是印度教最大的破坏者，因为他只是通过使用一个技巧从后门引入了佛教——无论在哪里使用负面术语，他都会使用正面术语，仅此而已。他称他为“PRACHANA-BOUDDHA”，一个来卧底的佛教徒。








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因为没有区别。信息是一样的。



所以这取决于你。如果你感觉到一种与沉默、虚无的亲和力，那就把那个伟大的存在称为空。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亲近，如果你感到害怕，那就把这种空称为伟大的存在。但你的技术会有所不同。如果你对空虚、孤独、虚无感到恐惧，那么我昨晚谈到的四种技巧对你没有多大用处。忘掉他们吧。我一直在谈论其他方法。使用积极的技巧。



但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并且有勇气变得没有支撑，进入虚空，独自一人，准备完全停止，那么这四种技巧将对你有巨大的帮助。



这取决于你。



第二个问题：问题2如果一个被照亮的人内在是绝对的空，那么他是如何做出决定、偏见、喜欢这个或不喜欢那个、说是或否的？



这看起来真的很矛盾。如果一个开悟的人只是空虚，那么对我们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悖论。那他为什么说是或不是？他为什么选择？为什么他喜欢某些东西而不喜欢其他东西？他为什么说话？他为什么走路？他为什么还活着？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对于开悟的人来说，这不是问题。



一切都是出于空。开悟的人不会选择。对我们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种选择，但开悟的人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来自于空本身。



就是这样。你在走路。突然一辆车从你面前驶来，你觉得会发生事故。你不能决定做什么。你决定了吗？你怎么能决定？没有时间了。做出决定需要时间，你得仔细思考，权衡利弊，决定是这样跳还是那样跳。你不能这样。



你只是简单地跳。那是从哪里来的跳？在跳跃和你之间没有思考的过程。突然你意识到汽车在你面前，你跳了起来。跳跃首先发生。稍后你才思考。在那一刻，你跳过了轻率；你的整个生命在没有任何决定的情况下跳跃。



记住，决定总是局部的，决不可能是整体的。决定意味着发生了冲突。你存在的一部分是在说，“做这个”，另一部分是说，“不要做这个”。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做出决定。你必须做出决定，争论，其中一部分必须被推到一边。这就是决定的意义。当你的整体存在时，就没有必要做出决定。别无选择。一个开悟的人是完整的内在，完全的空。所以，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来自他的整体，而不是任何决定。



如果他说“是”，那就不是一个选择：没有“不”可以选择，没有其他选择。“是”是他全部存在的回应。如果他说“不”，那么“不”就是他全部存在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开悟的人永远不会忏悔。你永远会忏悔。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区别——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都会忏悔。如果你想跟一个人结婚，如果你决定“是”，你就会后悔，如果你选择“否”，你会后悔。因为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是部分决定，另一部分总是反对的。如果你决定，“是的，我会和这个人结婚”，你存在的一部分就会说，“不要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当困难出现时。。。。它们必然会出现，因为当两个不同的人开始生活在一起时，困难必然会出现。会有冲突，会有争夺霸权的斗争，会有强权政治。然后另一部分会说：“看！我说什么了？我坚持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但你还是这样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追随另一部分，就不会后悔。不！后悔还会存在，因为那时你会跟另一个人结婚，冲突和斗争就会发生。然后另一部分会继续说，“我说的是跟第一个人结婚。”。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天堂消失了，你跟地狱在一起。“不管怎样，你都会后悔，因为你的决定不可能是彻底的。它总是违背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会复仇。所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无论做得好不好，你都会后悔，如果你做的好，你的思想，另一部分，会继续说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如果你做的不好，你会感到内疚。而一个开悟的人从不后悔，他从不回头看，没有什么可回头看的。做什么都是凭他的整体。



因此，首先要理解的是，他从不选择。选择发生在他的空中；他从不做决定。这并不意味着他优柔寡断。他绝对果断，但从不做决定。试着理解我。这个决定发生在他的空中。这就是他的整个行为：没有其它了。如果你在走路，一条蛇穿过你的路，你会突然跳起来——仅此而已。你不能决定。



你不需要咨询大师和导游。你不会去图书馆看关于当蛇穿过小路时该怎么做的书——如何做，技术是什么。



你只是简单地跳。记住，跳跃来自于你的整体，这不是一个决定。你的整体就是这样做的。仅此而已。对你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开悟的人在选择、决定、辨别，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



你无法理解一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一个开悟的人做事情时没有任何决定，没有任何努力，没有任何选择——他是没有选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给他食物和石头，他就会开始吃石头。他会吃这些食物。在你看来，他似乎已经决定不吃石头，但他还没有决定。这简直太愚蠢了。他没有想到。



他吃食物。这不是一个决定——只有白痴才会决定是吃石头还是吃食物。愚蠢的头脑决定；开悟的头脑只是行动。头脑越平庸，就越需要做出决定。



这就是担忧的含义。什么是担忧？有两种选择，没有办法在它们之间做出决定——思想在继续，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这就是担忧。担忧意味着你必须做出决定，你正在努力做出决定，但你无法做出决定。所以你在担心，困惑，在恶性循环中移动。开悟的人从不担心。他是个整体。试着理解这一点。他没有分裂，没有分裂，他身上没有两个存在。但在你身上有一群人：不仅仅是两个人，你身上生活着很多很多人，很多声音，只是一群人。一个开明的人是一个深刻的统一体，他是一个宇宙。你是一个“多元宇宙”。“宇宙”这个词很美。













它的意思是“统一”。你是一个“多元宇宙”，你身上有许多世界。



第二件需要理解的事是，无论你做什么，在做之前，都有思考。无论一个开悟的人在做什么，都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他正在这么做。



记住，思考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眼睛看。思考是一种替代。



这就像一个盲人拿着棍子在小路上摸索。盲人可以问有眼睛的人他们是如何摸索的，他们在路上用什么类型的棍子摸索。他们只是笑笑；他们会说他们不需要棍子。他们有眼睛。他们只是看到门在哪里，不需要摸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门在哪里。他们看到并穿过门。但盲人无法相信你可以简单地穿过门。首先你必须考虑一下门在哪里。首先你必须询问。如果有人在那里，你必须问门在哪里。即使有人指示，你也必须用棍子摸索——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陷阱。但当你有眼睛的时候，如果你想出去，你只需要看看。。。你不会考虑门在哪里，也不会决定。你只是简单地看，门就在那里，你穿过它。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扇门——你只是使用它，然后行动。



愚痴的头脑和开悟的头脑也是如此。



一个开悟的人只是看着。一切都很清楚。他头脑清醒。他的整个生命是光明的。他环顾四周，只是简单地移动，行动——他从不思考。你必须思考，因为你没有眼睛。只有盲人才会思考；他们必须思考，因为他们没有眼睛。他们需要替代的眼睛，而思维提供了这一点。



我从不说佛、马哈维亚或耶稣是伟大的思想家。那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是思想家。他们是知者，而不是思考者。他们有眼睛，他们能看见，通过他们的看见他们行动。任何从佛身上出来的东西都是从虚空中出来的，而不是从充满思想的头脑中出来的。它是从一片空旷的天空中冒出来的。这是虚空的反应。



但对我们来说，这很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会以这种方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思考。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你必须思考。即使这样，你也不可能

确信你所说的就是答案。一个佛会回答；但他不思考。



你问他，空虚只是回应。这种反应并非轻率之举。这是一个完全的回应。他的行为是那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要求佛保持一致。你不能。思想可以是一致的，一个思想家必然是一致的——但一个开悟的人不可能始终如一，因为每一刻情况都在变化。每一刻事物都在从他的虚空中出来。



他不会强迫。他不会思考。他真的不记得他昨天说了什么。



每一个问题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答案。每一个问题都会产生新的答案。这取决于提问者。



佛祖进入一个村庄。一个人问：“有神吗？”佛说：“没有。”下午，另一个人问，“有神么？”佛回答：“有。”然后在晚上，第三个人问，”有神吗。“佛保持沉默。仅仅一天：早上，没有；下午，是的；晚上，沉默——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佛祖的弟子阿难感到困惑。他听到了这三个答案。在所有人都休息的晚上，他问佛：“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就在一天内，你用三种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不仅不同，而且矛盾。我的头脑很困惑。如果你不回答，我就睡不着。你是什么意思？早上你说是，下午不，晚上你保持沉默。问题是一样的。”佛说，“提问者是不同的。不同的提问者怎么能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这真的很美，很深刻。他说：“不同的提问者怎么能问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自一个存在，这是一种成长。如果存在是不同的，这个问题怎么可能是一样的？早上我答应的时候，提问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来是为了让我确认没有上帝。”。







我无法证明他的无神论，他会因此而受苦。我不能增加他的痛苦，我想帮助他，我说，“是的，上帝存在。”这就是我试图摧毁他所谓无神论的方式。下午，当另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他正在忍受他的有神论。我不能对他说是，因为那将是一个确认——这是他来的目的。然后他会去说：“是的，我说的都是对的。就连佛祖也这么说，“那人错了。我无法帮助一个错误的人，所以我不得不拒绝和摧毁他，粉碎他的思想。晚上来的人，两个都不是。他是一个简单、天真的人，他没有要求任何证实。他没有意识形态；他是个真正虔诚的人。所以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我对他说：“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不要想。”如果我说是，那就错了，因为他不是来找神学的。如果我说不，那也错了，因为他不会在任何无神论中得到证实。他对思想、观点、理论、教义不感兴趣；他是个真正虔诚的人。我怎么能在他面前说一句话呢？我不得不保持沉默。他理解我的沉默。当他离开时，他的虔诚加深了。佛说：“三个人不能问同一个问题。他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述——这是另一回事。这些问题都是“上帝存在吗？”他们的表述是一样的，但问题的来源完全不同。他们的意思不同；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与单词的联系是不同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穆拉·纳斯鲁丁回到家里。



他整天都在参加一场足球赛。他是球迷。晚上，当他进屋时，他的妻子正在看报纸，她说：，“你看，纳斯鲁丁，有东西给你。据报道，一个男人用他的妻子换了一张足球比赛的季票。你也是一个球迷，一个疯狂的球迷，我无法确定你会不会这么做。或者你会吗？你会用我换一张足球赛的季票吗？”纳斯鲁丁苦思片刻，然后说，“我当然不会——因为这太荒谬和浪费了。这个赛季已经过去了一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使用相同的单词，但因为你不同，那些相同的单词不可能是相同的。



于是佛说了另一件事，这件事更重要。他说：“阿难，你为什么不安？你不是任何一类。你不应该听，因为没有一个答案给你。你应该保持沉默，否则你会发疯的。”。



不要和我一起行动，因为我会和很多很多类型的人交往。如果你听了所有不是对你说的话，你会感到困惑和疯狂。你就离开我吧。否则，记住只有当我和你说话的时候才听；其他时候不听。我说什么都不关你的事。这不是对你说的，也根本不是你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要担心呢？和你没有关联。有人问，有人回答。你为什么不必要地担心它？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问，然后我会回答。但请记住，我的答案不是针对问题，而是针对提问者。我回应。我看着这个人，我看透了这个人，这个人变得透明了——这就是我的回应。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提问者。“你不能要求一个开悟的人始终保持一致。只有愚痴的人才能保持一致，因为他们不必去看。他们只是遵循一些想法。他们始终如一地携带着死的想法。他们一生都会携带一些东西，并保持一致。”。他们很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保持一致。他们不是活的。他们死了。活力不可能始终如一。








这并不意味着这是错误的——活力是一致的，但非常深刻，不是表面上的。佛在所有三个答案中都是一致的，但他的一致性不在答案中——他的一致性在于他努力帮助别人。



他想帮助第一个人。他想帮助第二个人。他想要帮助第三个人。对这三个人来说，同情就在那里，爱就在那里。他想帮助他们——这就是他的一贯性。但这是一股深流。他的话不一样，他的回答也不一样，但他的同情心是一样的。



因此，当一个开悟的人说话、回答时，这个答案是对他的空和存在的完全回应。他呼应你，他反射你，他是一面镜子。他没有自己的脸。你的脸反映在他的心里。所以，如果一个白痴来见一个佛，他就会遇到一个白痴——佛只是一面镜子。那个人会去散布谣言说佛祖是个白痴。他在佛祖身上看到了自己。如果一个敏感、理解、成熟、进步的人来了，他会在佛身上看到其他东西：他会看到自己的脸。没有其他办法了——你继续在那些完全空虚的人身上看到镜子。那么，无论你携带什么，都是对你的诠释。



古老的经文中说，当你到达一个开悟的人跟前，保持完全沉默。别想，否则你会错过他。保持沉默。别想。吸收他，但不要试图通过你的头脑来理解他。



吸收他，喝他，让你的整个存在向他敞开，让他在你体内移动，但不要思考他——因为如果你思考，那么你的思想就会得到回应。



让你的全部沐浴在他的面前。只有到那时，你才会瞥见你接触到的是什么类型的存在，什么类型的现象。许多人来拜佛。他们来来往往。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走出去，传播这些意见。很少，真的很少，被理解——这就是应该的，因为你只能根据自己来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融化、改变和转变，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什么是一个开悟的人，什么是开悟的存在。



第三个问题：问题3你说过噪音和干扰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心理和我执。但为什么圣人和神秘主义者总是生活在不喧闹、不拥挤的地方？



因为他们仍然不是圣人和神秘主义者。他们还在努力，还在修行。



他们是求道者，而不是SIDDHAS。他们还没有到达。噪音会干扰他们，人群会干扰他们。人群会把他们拉回到自己的水平。他们仍然很弱，他们需要保护。他们仍然没有信心。他们不能进入诱惑。他们必须在孤独的孤独中保护自己，在那里他们可以成长和变得强大。当他们强大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马哈维亚搬到了荒野。十二年来，他独自一人，沉默不语，不说话，不在乡村或城市里走动。



然后他变得开悟。然后他回到了这个世界。佛祖沉默了六年。然后他回到了这个世界。耶稣或穆罕默德，或任何人——当他们成长时，他们需要保护条件。当它们成熟后，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神秘主义者害怕在人群中移动，那么就要清楚，他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否则，为什么一个神秘主义者要害怕在人群中移动？人群、噪音、世界、世界的物体对他都无能为力。



有这么多疯狂的事情围绕着他，对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不能碰。他可以移动，他可以存在——无论在哪里，他的空都可以存在。



但一开始，独处，置身于一个和谐、自然的环境中是件好事。所以请记住，不要因为你生活在喧闹的孟买，就认为你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你已经长大，成为了SIDDHA。如果你想成长，你有时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陷入孤独——远离人群，远离世界的关注，世界的关系，世界的物体——进入这样一个你可以独处、不受他人干扰的地方。当你是现在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干扰，但一旦你有了力量，一旦你拥有了内在的力量，当你被结晶，你知道现在没有人能打破你的内在中心，你就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



那么整个世界都是孤寂的。那么，无论你在哪里，都是荒野。然后，沉默的空间随着你移动，因为你是它的创造者。然后，在你周围，你创造了自己内心的沉默，无论你移动到哪里，你都处于沉默中。没有人能穿透这种沉默。任何噪音都不会干扰它。



但除非结晶已经发生，否则不要相信你不会被干扰。



你被干扰了，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真的，你被干扰得无法知道。你已经习惯了干扰。每一根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你一直被干扰。现在你没有感觉到干扰——要想感觉到干扰，有时你需要不被干扰。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反差。你一直被干扰，但你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你认为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搬到喜马拉雅山住一段时间就好了。如果能走进一个偏僻的村庄，一片偏远的森林，独自沉默几天，那就太好了——就好像整个人类都消失了一样。

然后回到孟买。然后你就会知道你一直生活在什么样的混乱中。你会突然感到不安。现在你有了一个对比。你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现在它被粉碎了。对于求道者来说，孤独是好的；对SIDDHAS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



错误的人有两种。对于第一种类型，如果你对他们说是他们受到了干扰，情况无关紧要，那么他们永远不会为了一窥什么是沉默而陷入孤寂。



然后他们会留在这里，他们会说：“没有什么能干扰我们。真实的是我们，而不是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留在这里。”他们会感到不安，但他们的理论将成为一种合理化。还有其他人，其他类型的错误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进入沉默，进入孤独，因为这会有所帮助，他们会移动——但他们永远不会回来。然后它变成了一种瘾，他们将永远保持虚弱，他们将总是害怕回到这个世界。那么他们的孤寂也于事无补；相反，它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强，而是变得更弱了。现在他们不能在世界上移动了。这两种类型都是错误的。









做第三种类型，这是正确的类型。在开始的时候，要清楚地知道你被环境扰乱了；因此，有时尝试、设法摆脱它们。然后，当你离开它们时，无论你达到什么样的寂静，都要把它带回你的环境中，并努力保持它。如果你能在这种环境中保持它，只有这样，理论才会成为一种经验。那你就知道什么都不会打扰。然后你知道，最终是你自己受到了干扰或没有受到干扰。但要把它变成一种经验——只有理论是无用的。



第四个问题：问题4在地球上实现宇宙意识和超越身体是一回事。



但是，成道的人如何确信这种意识是永恒的，并将在身体死亡后继续存在？



第一件事是他们不在乎它。他们不担心它是否会继续存在。担心的是你。他们不会考虑下一刻。下一世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是第二天，下一刻，也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你总是在问一些未来的事情，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为什么？



因为你的现在只是空的，你的现在什么都不是，你的的现在只是腐烂的，你的现在是如此的痛苦，只有你继续思考未来、天堂和未来的生活，你才能忍受它。而在这里，没有生命，所以你把你的思想投向未来，只是为了逃离现在，丑陋的现在。一个成道的人就在此时此地，完全活着。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这是没有前途的。死亡是否会杀死他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样的。



无论他是消失还是留下，都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刻是如此丰富，如此绝对丰富，这一刻如此激烈，以至于他的整个生命都在此时此地。



阿难一次又一次地问佛：“当你的身体死了，你会发生什么？”佛一次又一遍地坚持说：“阿难，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未来？你为什么不看看我，看看现在发生的事情？”但几天后，他会再次问：“一个开悟的人，当他的身体死了会发生什么呢？”他害怕自己。



他很害怕。他知道，当尸体死亡时，就没有复活的可能性，就没有留下的可能性，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他什么也没得到。灯会熄灭的——这是徒劳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而他什么都没得到，他就会消失。所以整件事毫无意义，整个痛苦毫无意义，毫无结果。他很担心；他想知道尸体之后是否有什么东西幸存下来。但是佛说：“我现在就在这里。将来会发生什么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是，一个觉悟的人不会烦恼。这是一个实现的迹象之一——他不为未来烦恼。



第二件事——你问，他怎么确定？知识总是有把握的。确定性是知识所固有的。你头疼。我能问你，“你怎么能确定你头痛了？”你会说，“我知道。”我可以问，“但你怎么确定你的知识是对的，不是错的？”但没有人问这样荒谬的问题。当头痛在那里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你知道的。



知识本质上是确定的。当一个人开悟时，他知道自己是开悟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身体；他知道他内在只有一片广阔的空。空不会消亡。东西会死，空不会死。










想想这个房间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摧毁这座建筑，这片“林地”，但我们不能破坏这个房间的空。你能摧毁它吗？墙壁可能会被摧毁，但我们坐在这个宽敞的空间里。墙壁可以被摧毁，但你怎么能摧毁这个房间——而不是墙壁，这里的空间？整个“林地”可能会消失——总有一天会消失——但这个空间会保留下来。你的身体会消失，因为你不知道内在的空，你很害怕。你想要知道。但一个开悟的人知道他是空——不是身体，不是墙壁，而是内部空间。墙壁会倒下来，它们已倒下过很多次，但内部空会保留下来。有些事情他必须找到证据，这是他直接知道的。他知道，仅此而已。



知道本质上是确定的。



如果你的知识是不确定的，那么记住这不是知识。人们来找我，他们说：“我们的冥想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感觉很快乐。”然后突然他们问我：“你怎么说？我们的快乐真的存在吗？我们真的快乐吗？”他们问我！他们不确定自己的快乐。这是什么类型的知识？他们只是装样子。但他们不能自欺欺人。



他们在想，他们在希望，他们在许愿——但他们并不快乐。否则有什么需要问我的？我永远不会去问任何人我快乐与否。



我为什么要问？如果我快乐，我就快乐。如果我不是，我就不是。还有谁能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不能作证，谁会为我作证，另一个人怎么能作证？所以有时候我会玩游戏。有时我会说：“是的，你很开心。你绝对很开心。”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会变得更开心。有时我会问：“不，你什么都没表现出来。没有任何迹象。你不开心。你一定是在做梦。”然后他们就放弃了，快乐消失了，他们变得悲伤。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只要说你很开心，它就会增加；只要说你不是，它就消失了！他们只是思考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不是知识，这只是愿望的实现。他们希望，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欺骗自己。通过认为自己快乐，相信自己快乐，找到一些证据，从某个地方找到一些证明自己快乐的证书，他们认为自己会创造快乐。这并不那么容易。当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知道它已经发生了。你不需要任何证书，你不需要证书！寻求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幼稚的。它表明你渴望幸福，但你没有得到。你不知道。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总是确定的，当我说确定、确定、绝对确定时，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在某个地方感到了一些不确定性，而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他感到确定——不。



他很确定。不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我还活着。我确定吗，确定吗？毫无疑问。不存在确定性的问题。这是绝对肯定的。这不需要决定。我还活着。



苏格拉底快死了，有人问他：“苏格拉底，你死得那么容易，那么快乐。怎么了？你不害怕吗？你不恐惧吗？”苏格拉底说了一句非常美妙的话。他说：“我死后只有两件事是可能的：要么我在，要么我不在。如果我不在，那么毫无疑问。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也没有人知道“我不在”。整个事情就这样消失了。如果我在那里，那么毫无疑问——“我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在，要么我不在，两者都可以。如果我在，那么整个事情还在继续。如果我不在，那么就没有人知道，那么为什么要担心呢？“他不是一个开悟的人，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记住，这就是明智的人和开悟的人的区别。明智的人思考深刻，理智地渗透到一切中，并得出结论。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男人。”。他说有两种选择。从逻辑上讲，他深入到死亡现象中：“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消失了，我不再存在；要么我会留下来。”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没有第三种选择。










苏格拉底说：“我已经考虑过这两个问题。如果我在，那么就没有问题需要担心。如果我不在了，就没有人需要担心。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会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他已经明智地考虑了。他不是佛，他是最敏锐的知识分子。



但如果你能变得明智——而不是开悟，因为开明既不是智慧也不是无知，二元性已经被超越了——即使你能变得聪明，你也会感到放松；即使你能变得聪明，你也会感到非常满足。



但智力不是Tantra或瑜伽的目标。Tantra和瑜伽的目标是超越人，在这一点上，智慧和无知都被超越了：一个人只是知道而不思考，一个人只是看着和意识到。



最后一个问题：问题5我确实想变得开悟。但如果我这样做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改变？



但你为什么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呢？让世界为自己担忧吧。



如果你保持愚痴，你并不担心世界其他地方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愚痴，世界其他地方会发生什么？你制造了痛苦。并不是说你故意这么做，你就是痛苦——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在周围播下痛苦的种子。你的希望毫无意义；你的存在意义重大。你可能会认为你在帮助别人——你阻碍了他们。你可能认为你爱别人——你可能只是在杀死他们并谋杀他们。你可能认为你在教别人，但你可能只是在帮助他们永远保持无知——因为你的希望、你的想法、你的愿望并不重要。你是什么才意义重大。



我每天都看到周围的人彼此相爱，但他们却在互相残杀。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爱的，他们认为自己为他人而活，没有他们，他们的家人、爱人、孩子、妻子、丈夫的生活将是悲惨的——但对他们来说，这是悲惨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但无论做什么，都会出错。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错了。做并不重要，它的来源、来源和意义都不重要。如果你愚痴，你就是在帮助世界变成地狱。已经是了。这就是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无论你触摸到哪里，你都会制造地狱。



如果你变得开悟，无论你做什么——或者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你的存在，你的存在就会帮助别人开花、快乐、幸福。



但这不应该是你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如何开悟。你问我，“我想开悟。”但这种渴望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马上就会说“但是”。



每当“但是”出现时，就表明欲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你是谁？你觉得自己怎么样？这个世界依赖你吗？你在运行它吗？管理它？你有责任吗？为什么这么重视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如此重要？



这种感觉是自我的一部分，这种对他人的担忧永远不会让你达到实现的顶峰，因为只有当你放下所有的担忧时，才能达到顶峰。而且你在积累烦恼方面效率很高，你简直太棒了。



不仅是你自己，你还在不断积累别人的担忧——就好像你的担忧还不够。









你继续为别人着想，你能做什么？你只能变得越来越担心和疯狂。



我在读总督的日记。韦维尔勋爵的日记。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真诚，非常诚实，因为他说的一些话简直太棒了。他在一本杂志上说：“除非甘地、真纳和丘吉尔这三位老人去世，否则印度将陷入困境。”！丘吉尔自己的总督在一本杂志上写道，这三个人应该很快就会死去。他甚至希望给出他们的年龄：75岁的甘地、65岁的真纳、68岁的丘吉尔。因为这三个就是问题所在。你能想象甘地是问题所在吗？或者真纳，或者丘吉尔？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韦维尔说，这三个人就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三个人都很固执；这三个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另外两个都是绝对错误的。



这三个绝对不能在任何地方相遇——另外两个绝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心，他必须担心整个世界，改变整个世界，改造整个世界，创造一个乌托邦。你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你无法改变世界。你可以制造更多的恶作剧试图改变它；你可以制造更多的混乱；你可以伤害；而且你可以拼图。



世界已经太困惑了。你可以把它弄迷糊，也可以把它搞糊涂。请把世界留给自己。你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你可以实现内心的沉默，内心的幸福，内心的光明。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对世界的帮助就很大。只要把一个无知的地方变成光明的火焰，只要把一个人从黑暗变成光明，你就改变了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变化的部分会有自己的连锁反应。佛祖没有死。耶稣没有死。它们不可能死，因为有一个连锁反应——从一盏灯，从一个火焰，另一个火焰接管。一个继任者被创造出来，他们继续存在。



但如果你的光不在那里，如果你的灯没有火焰，你就无法帮助任何人。



第一件基本的事情是你必须获得你内在的火焰。然后其他人可以分享。然后你也可以点燃别人的光。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继承人。



然后你可能会从身体中消失，但你的火焰会在手与手之间传递。直到永恒，它一直在继续。佛永远不会死，开悟的人永远不会死。因为他们的光变成了连锁反应。愚痴的人永远不会活着，因为他们无法创造任何链条，他们没有任何光可以分享，没有火焰可以点燃别人的火焰。



请只关心你自己。我说，要自私，因为这是你变得无私的唯一途径，也是你成为世界的帮助和祝福的唯一途径。不要担心；那不是你关心的。你的担忧越大，你就越认为自己的责任越大。你的责任越大，你就越觉得自己很棒。你不是。你简直疯了。摆脱这种帮助他人的疯狂。请自便。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



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它们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一旦你成为一个光源，事情就会开始发生。许多人会分享它，人类会通过它而获得启迪，许多人会通过它获得生命，更多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但不要去想它。你不能有意识地对此做任何事情。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你可以变得有意识。然后一切都随之而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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